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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 • 亚历山大 • 韦斯特马克 （1862 1939) 是芬兰著名的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生于赫尔辛基，卒于拉宾拉赫提。 
毕业于芬兰大学，18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而后历任芬兰大学社 
会学讲师、道德哲学教授和亚波学院哲学教授，同时还执教于伦敦 
大学。其间，他特别致力于将亚当 • 斯密、斯宾塞和英国其他学者 
的思想介绍到芬兰，而他本人的学术兴趣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婚姻、 
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比较研究。为此，他曾广泛涉猎，博览群 
书，密切注意学术动向，大量搜集实证资料，而且还亲身前往摩洛 
哥，深人当地的民族生活，进行过长期实地考察。在他半个多世纪 
的学术生涯中，著述甚丰，曾发表多种学术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 
有：《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 （2 卷，1906—1908)、《摩洛哥的婚礼 
仪式》 （191 4 )、 《摩洛哥的仪式与信仰》 (2 卷，1926)、《伦理相对论》 
(1932)、《西方文明婚姻制度的未来》 （1936) 和《基督教与道德》 
(1939)。 

然而，韦斯特马克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之作，则是他的《人类 
婚姻史》。该书于1891年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当即在西方学术界 
和思想界引起轰动，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该书除以英文多 
次再版重印之外，还被译成法、德、日、意、俄、瑞典和西班牙等多种 
文本出版，并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一时成为众 
多学人竞相征引的金科玉律和大学课堂上的法定教材。其实，当 


该书出版之时，他才刚刚29岁。正如英国著名博物学家 A . 华莱 
士在为该书第一版写序时所说，作者还是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学 
者”。可是，时光过了不到10年，这个青年学者竟一跃而成为婚姻 
和道德研究领域里的理论权威，@不久即被英国阿伯丁大学和格 
拉斯哥大学先后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 
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 


《人类婚姻史》一书的主旨在于论证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古老性 
和永恒性，坚决否定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乱交或群婚阶段的存在。 
作者认为，人类属于动物界，人类生活亦受动物界一般规律的支 
配。因而，研究人类家庭婚姻的历史，必须从阐明它在动物界的根 
源开始。用他的话说，“婚姻植根于本能，只能用生物学事实才能 
予以阐明”。这种本能“是从作为类人猿和原始人之共同祖先的高 
级灵长类原种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这种本能“驱使男性与女性 
同居，并保护她们，即使在性关系终止以后也还是这样”。为了说 
明这一观点，他在书中依次考察了无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鸟 
类、低级哺乳动物和类人猿等等动物的两性关系，用以说明动物越 
高级，子嗣越少，子嗣越需要照顾，两性关系也就越巩固、越持久。 
故而，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由父母和子女组成 
的核心家庭乃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基层单位。他断言，是婚姻起源 
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 婚姻； 认为原始婚姻正是为了适应核心 
家庭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父母一道关心后代，在生存竞争中更 
有利后代的存活与成长。这完全是“出于保存子嗣以求维系种属 


①参阅林 惠祥： 《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9 9 〗年版，第53 页； 马林诺夫斯基: 
《两性社会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这种本能的结果”。显然，作者的这一观点是直接与巴霍芬.摩尔 
根等人的观点相对立的，从而成为当时反进化论浪潮的重要思想 
武器。 

韦斯特马克在研究人类婚姻方面单纯强调生物本能、完全忽 
视社会因素的倾向，以及其他某些学术观点，从一开始便引起激烈 
的争论，而且断断续续地持续到现在。其中，既有批判、质疑和责 
难，又有赞许、推崇和 辩驳； 既有反映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之争，又 
有深人探求真理的学术理论之辩。 ® 

近100多年来，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和学界的相互辩难，该书 
的若干论点业已受到批评而被证明为谬误，但从全书所包含的思 
想财富和翔实资料来看，仍不失为一部可资参考和研读的学术巨 
著。该书自1891年出版以来，曾经多次进行修订和增补；到1921 
年出第5版时，全书已扩展为三大卷33章，共约120万字。内容 
包括人类婚姻史的方方面面，如婚姻的起源、人类的交配期、婚前 
不贞、 初夜权、宗教性卖淫、借妻换妻、以妻女待客、节日纵欲、类别 
式亲属制度、母权制、男性嫉妒、结婚率与婚龄、独身、性羞涩、求 
偶、吸引异性的原始方法、人类的性选择、内婚制、外婚制、有偿婚 
姻、抢夺婚、婚姻缔结中的诸方意愿、聘礼、婚姻礼仪、一夫一妻制、 
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群婚、离婚等等，其中有些为作者开创之 
作。而且，作者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通常都是旁征博引，从古代文 
献到现实例证，资料范围涉及到五大洲众多国家和民族，在行文过 
程中随时用脚注注明资料来源，书末附有详细参考书目。就资料 


①参阅〔美〕武 雅士： 《韦斯特马克的复活》，载《世界民族》杂志 i " 6 年第〗期第 
40 —52页；林 惠祥： 《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一59页。 



丰富程度而言，国内已经出版的所有婚姻史著作，尚无一部能与它 
相比。此外，该书的写法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作者 每当探讨某一 
问题，首先要列举大量事实，列举各派学者的论点和论据，然后再 
谈自己的看法。例如，作者尽管反对“原始乱交说”，但在书中还是 
用了很大篇幅 一一 介绍论敌的观点和“乱交”事例。这有助于读者 
较为全面地了解有关各派学者的不同见解。至于作者的某些具体 
观点，例如，关于血缘婚配、乱伦禁忌、自幼亲密生活在一起的男女 
之间缺乏性吸引力、外婚制心理诱因的性学基础、自然选择与性选 
择一致性等等的论述，虽然时逾百年，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 
义或参考价值。 ® 

其实，我国学者对于韦斯特马克及其所著《人类婚姻史》一书 
并不陌生。这是因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中曾经多次提及； @ 而且，早在1930年，王亚南先生就已将韦氏的 
《人类婚姻简史》译成中文，交给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92 年商 
务印书馆又将该书重译岀版）。不过，以往尚未出版过《人类婚姻 
史》三卷本的中文译本。 

这次我们受托翻译的，正是三卷本《人类婚姻史》的全本。第 
一卷由5人 翻译: 其中第1、2、14三章由欧阳觉亚翻译，第11章由 
刘宇翻译，第12章由李坚尚翻译，第4一 10章、第13章、第 15- 
16章共十章及目录、索引由李彬翻译，前言、序、绪论及第3章由 
李毅夫 翻译; 第二、三卷均由李彬一人翻译。第一、二、三卷皆由李 
毅夫统一校订，并由李毅夫执笔作“译序”。 


① 参阅〔苏〕 C . A , 托卡 列夫： 《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 105—109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8 — 45页。 


我们接受本书的翻译任务，深感责任在肩，担子沉重。因为作 
者旁征博引，涉及面甚广；学术论争之处，各派观点错杂纷陈。为 
了不负重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除认真研读原著外，还广泛查阅 
参考资料，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对于书中出现的学术论战和理论 
难点，我们都进行过细心推敲，力求将各派学者的观点和意见表达 
清楚。本书原版虽为英文，但却夹杂有不少其他外文引文（其中大 
多为法文.以及拉丁文、意大利文等），这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所 
幸的是，我们及时得到几位专家的帮助 ：书中 的法文，基本上由曹 
枫女士帮助 译出； 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则由王焕生先生帮助译出。 
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王汝珍 
女士和牟淑媛女士，她们协助译者做了大量誊清抄写及事务性工 
作，对本书翻译工作的顺利完成给予了及时帮助。 

对于全书的翻译，我们是非常慎重的。然而，因知识水平所 
限，疏漏、误译、欠妥之处，仍难以避免。我们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及 
时给予批评指正。 


译者 

199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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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前言 . （1) 

第1版评介 .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 （4) 

第1版序 .（6) 

第2版序 . （8) 

第3版序 .（9) 


绪论论研究方法 . (10) 

社会学中的比较法一一由心智的相似性和文化传播所 
导致的文化现象的相似之处一一判断这些相似之处究 

竟源于何种原因时的困难-与“独立起源说”相对立 

的民族学方法，本身就是独立产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家 

- 蒙昧人的习俗乃受制于自发性的变化，而这些自 

发性的变化在不同的地方可导致相似的结果*——对进 
化学派和民族学学派的研 究：前 者主要是致力于探究文 
化现象的心理根源和社会学根源，后者则是关注文化现 
象的流动和传播，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比较法何以 
能帮助社会学家找到各种巧俗的根源——里弗斯博士 
对尽力寻找社会现象的心理根源这一做法的批评—— 

社会遗存现象——里弗斯博士对我们探究导致社会行 
为的各种动机的能力深表怀疑——田野民族学家对动 
机的探讨-对社会现象所做的诸多解释均带有假说 








的性质 --- 有人抱怨说.使用比较法•就很难顾及对资 
料来源进行充分而细致的考证——民族志材料的可信 
性问题——有人抱怨说，比较法将某一文化现象从它 
所依存的有机整体中分割出来.因而可能对它做出错误 
的解释 -一 对分布在不同民族中的文化现象的研究， 
与对局限于某一民族中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二者是可以 
互补的——迪尔凯姆学派过低估计了人类心智的同质 

性因素，过高估计了族群心智的同质性-进化论学 

派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普遍的错误 .-- 只有在一种情况 
下，我们才可以设想 ：某一 社会现象曾在过去广泛流行 

-一 对迪尔凯姆研究方法的批评 - 婚姻以及与之 

有关的诸多习俗与规定借以产生的生物学基础 - 人 

们的观念与信仰对其婚姻习俗所产生的影响——工业 

文明的影响"~ - 本书所讨论的特定问题-本书对 

这些专题进行探讨的方法- 

一章婚姻的起源 . (33)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定义一 — 婚姻制度可能是从 
一种原始习俗发展而来的一^ 无脊椎动物中的两性关 

系以及父母对后代的照顾-鱼类中的情况 .一 爬 

行类动物中的情况一鸟类中的情况一一低等哺乳 
动物中的情况一一四足兽中的情况一~ - 为什么在某 
些动物中，雄雌两性会在一起相处直到后代出生之后 
在类人猿中，雄兽对母兽幼兽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在人类中，家庭由父母与子女构成，父亲是家庭的 
保护者一关于夫妻不在一起同住的少数事例一一 




关于舅权大于父权的事例-在子女住在父亲家中的 

情况下，父亲的基本职责似乎是被普遍认可的——为 
父者在母系制民族中的权利——哈特兰博士的 假说： 
父权乃至舅权均为后期发展的结果——丈夫和父亲在 
家庭中的功能包括保护和供养妻子儿女的职责，这已被 
大量事实所证实-——男子往往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履行 
这些职责之后，才被允许结婚——有时，男子还有义务 
供养其未婚妻 -— 供养已离异的妻子——续娶寡嫂 
的义务——男女之间较为持久的结合以及男子对妻子 
儿女的照顾，很可能是出于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对于维系 
人类种属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既不懂牲畜饲养也 

不懂农田耕作的蒙昧人的社会状况-设想原始人比 

很多现代蒙昧人更趋于持久群居是没有理由的—— 

人类的家庭可能是从类人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 

下来的一种遗产-习惯具有成为行为规则的倾向 

^一丈夫的本能与父母的本能——这种本能不仅导 
致习惯的形成，而且还导致习俗规则亦即制度的产生 
—- 关于“婚姻”一词的另一种定义——婚姻起源于 
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一直至胎儿出生或女 
方出现妊娠征兆之后，真正的婚姻生活方才开始，或者 
说，婚姻关系方才确 立：有 关的事例一一妊娠的发生或 
胎儿的出生是婚姻的一项准备工作，或是导致男女正式 
结婚的条件 ：有关 的事例—— 

章原始时代人类的交配期 .(77) 

关于动物性生活周期性的假说-动物的交配期是与 



每种动物的需要相适应的没有固定交配期的野生 
动物——类人猿的交配期一早期人类或半人半猿 
祖先的交配可能也是局限于一年中的某一季节一据 
说，有的民族也是一年之中有一交配期，或者说，在一年 
之中的某一时期性欲出现周期性增强一一在某些节日 

中实行性放纵的可疑证据-在一年之中的某一特定 

时期缔结婚约或举行婚礼的习俗一一人类往往在一年 
之中的某个时候，一般都在春季，性欲和生殖能力趋于增 
强，这一结论可从有关一年中各月份出生人数分布的统 

计资料中得到证实-性欲和生殖能力的周期性增强 

可能是远古交配期的遗存现象一一冬季中出现的妊娠 
高峰一一人类的生殖能力何以不再局限于一年之中的 
某一季节一一家畜与圈养野生动物在性生活上的各种 
差异—原始时代交配期假说与婚姻起源问题的关系 


第三章“乱交说”批判之 一：关 于被当作过乱交生活的民族 

实例 .(96) 

关于人类最初生活于乱交状态的假说-用以支持这 

一假说的例证的一般性质——关于婚姻尚不存在的时 

代的传说-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实行乱交的部落的 

记载-中世纪的某些作者把欧洲的某些民族也归入 

实行乱交之列-^一对于艾夫伯里勋爵提及的所谓乱交 
事例的考察——对于伯恩赫夫特所举之例的考察一 
对于巴斯蒂安所举之例的考察- 对于加西拉索 • 


德拉维加和海军上将菲茨罗伊所举之例的考察-对 



于维尔肯所举之例的考察^对于普莱特、施米特和范 
德利特所举之例的考察一一对于维卢茨基和吉罗-特 
龙所举之例的考察——没有哪个蒙昧民族是生活于乱 
交状态之中的—各民族都经历过乱交状态这一假 
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毫无根据的一一最接近于乱交 
的性关系并非见诸最低等的种族，而是见诸较为先进的 
民族- 

第四章“乱交说 ”批判 之二： 关于婚前不贞 .（116) 

在未开化民族中，男女两性在婚前往往都享有一定的性 
自由，有人把这看作原始乱交的证据在这类事例 
中，有很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原始乱交的遗存，因为 
这些事例属于晚近之事一~- 或者说，这些事例根本就 
不属于乱交，青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往往是缔结婚姻前 
的一种准备一试婚——有关婚外乱交的事例—— 

未开化民族中的卖淫现象——婚前不贞虽在低等民 
族中时有发生，但并不是低等民族的一个普遍特点—— 

未婚男女间的乱交乃是蒙昧人纯朴习俗中的一种例外 

情况-某一部落对于婚前贞洁的标准并不与这一部 

落的文明程度成比例一一最低等的部落显然比较为高 
等的部落更看重贞洁一一婚前不贞的种种原因一一 
为什么乱交式的婚前不贞不能被看作早期普遍乱交状态 

的遗存 人们对娶处女做新娘的偏爱-人们对 

新异的追求并不能证明人类最初乱交这一假说一一艺 
妓有时比已婚妇女更为人所敬重一一但是艺妓并不能 
被当作原始时代“公有妻”的代表一^ 



第五章“乱交说”批判之 三：关 于“初夜权” 


(150) 


给予祭司、国王、首领或贵族的初夜权，被有人看作是为 
建立个体婚而赎身一—有关初夜权或破贞习俗的事例 
一一 欧洲封建时代的所谓“领主权”以及给予教士的类 
似权利-——关于初夜权的新近之例：来自阿尔巴尼亚 
的报道一一何以解释初夜权一-新郎不愿为新娘破 

贞或不愿以自然方式为新娘破贞-由新郎以人工方 

式为新娘破贞 由其他人实施破贞-有时新娘 

也经由婚外性交而破贞，因为做丈夫的对破贞之事极为 

回避-纳亚尔人的“模拟婚”仪式很可能是婚前破贞 

的一种遗存形式-由外国人破贞——-由父亲为女 

儿破贞——新郎何以不愿与身为处女的新娘交合一一 
对破贞的恐惧是同对初婚血的恐惧密切相关的一一 
为何请圣职人员为少女破贞一一国王为少女实施破贞 
被视为国王应尽的职责 一 初夜权也是强权的一种结 

果^ 为什么初夜权不能被视为古代共有权的一种遗 

存形式——让参加婚礼的宾客同新娘交合或为其破贞 

— 女子在婚前通过卖淫挣得嫁妆-澳大利亚的 

某些破贞习俗一东非的破贞习俗一一 


第六章“乱交说”批判之 四：关 于宗教性卖淫、借妻换妻、 
节日纵欲 . 


(185) 


女子在婚前的暂时性卖淫、已婚妇女在寺庙中的卖淫或 
在宗教仪式中的卖淫一一为解释这些习俗而提出的理 


论——-本书作者的理论——寺庙所属妇女所进行的 
较长期的卖淫一~~ 对此应做何种解释 把妻子借 




给客人的习俗 
的乱交—— 


暂时性的换妻 


某些节日实行 


第七章“乱交说”批判 之五： 关于类别式亲属制度 .（209) 

“说明式”和“类别式”亲属称谓制度——类别式制度 
-—- 从类别式亲属称谓中得出的有关古代婚姻习俗或 
两性关系的某些结论——亲属称谓系借用自幼儿之语 
——任何类别式称谓都不直接反映父子生身关系—— 

类别式称谓受性别的影响 受年纪的影响- 

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或许从一开始就与模糊的血缘观念 
联系在一起-——类别式称谓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称呼 
— 从亲属的男女之分与年龄之别中，可以看到社会 
因素的作用——共居的习惯对称谓的影响——从对 
生人的称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亲属称谓的存在同与亲属称谓相关的特定社会关系或 
社会职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从某种亲 
属称谓来推断历史上曾存在过某种社会状况，那么，这种 
推断大多只是一种猜测而已-——里弗斯博士断言，某 
些类别式称谓表明，以前曾存在过交表婚~——对两种 
或更多种的亲属关系共用一种称谓，并不能表明过去曾 

有某种婚姻形式-类别式亲属称谓并不能说明以前 

曾有过群婚或共夫共妻制—— 

第八章“乱交说”批判之 六：关 于母权 .（244) 

有人提出，母权是由于以前实行乱交，不能确定生父，因 
而才产生的 “母权”一词的含义一一母权的流行 




与父权的流行一一有人提出，世界各地都是母权在先， 

父权在后——没有证据 表明： 母权比父权更为原始 
——关于生父不确定的问题——在现存蒙昧部落 
中，我们所认为的道德或不道德的性习俗，同父权制或母 
权制并无一般性的联系——关于妊娠生育原因的种种 
观念一一关于此类观念是否影响世系计算方法的问题 
—一 — 母权及父权均依存于所处的社会状况一一母子 
纽带强于父子纽带一一 一妻多夫制的影响一一从妻 
居婚姻的影响一一作为乱交说证据而提出的各种事实 
根本不能成为乱交说的证据 一 

第九章“乱交说”批判 之七： 关于男性嫉妒 .（265) 

男性的嫉妒心是对两性乱交的一种障碍-^ 有人设 
想，蒙昧部落的人都没有什么嫉妒 心一一 嫉妒心与所 
有权意识之间的联系一一嫉妒心理的性质一一低等 
民族中的男性嫉妒 心一一 文明民族中的男性嫉妒心 
~~~ 关于通奸的习俗和法律^一~对既往之事的嫉妒 
之 心一一 丈夫对妻子的要 求：不 仅丈夫在世时妻子应 
为其所有，丈夫死后妻子亦应为其所有一夫死妻亦 

死-寡妇的某些职责一一寡妇不得再嫁或不得在 

某一时期内 再嫁一― 此类禁规之原因一寡妇再嫁 
所需的某些手续一一鳏夫在某一时期内甚或终身不得 
再娶 - 此类规定的原因——对于蒙昧部落没有嫉 
妒心之说的批判——有些民族的男子嫉妒心较弱，但 
这些事例并不能用来证明乱交说一一对于人类群居必 
然导致男女乱交之说的批判――男性嫉妒所特有的暴 



烈力量可能是由于乱交导致不育这一事实所产生的—— 

关于一妻多夫制氏族的某些记载明显表 明：一 妻多夫 
制的两性关系是不利于生殖的——乱交说在本质上是 
不科学的—— 

第十章结婚率和结婚年龄 . （296) 

一般说来，在未开化民族中，几乎每个男子在进入青春期 
后都想结婚，而女子更是没有一个不嫁人的一 - 一个 
人要是不结婚，就会被人看作怪物，或是受到人们的蔑视 
和嘲弄——在蒙昧部落中，女子结婚的年龄均比西方 
各文明民族为早，男子的结婚年龄大多也是这样—— 

美洲的情况亚洲的情况一一印度群岛和太平洋 

诸岛的情况一一澳大利亚的情况-非洲的情况 

一一 对大多数蒙昧部落的人来说，婚姻似乎是必不可 
少的一在蒙昧部落中，养家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蒙昧部落的生活中，人们也会由于某些情况而迟迟不 
得结婚一一 一夫多妻制对结婚率的影响一军事生 
活对婚姻所构成的障碍一一导致童婚的原因——在 
兄弟姐妹中，年幼者不得先于年长者结婚—在具有 
古代文明的民族中，结婚被视为一种义务，而鲜有终身不 
结婚 者一一 印度的童婚——基督教国家允许结婚的 
最低年龄一一现已证明，现代文明已导致结婚率的降 
低和结婚年龄的普遍提高一一西方国家结婚率降低和 
结婚年龄提高的原因一^ 


第十一章独身生活 


(340)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独身者可比结婚者更受到人们的敬 
仰，独身甚或被看作一种严格的义务——基督教对于 
独身的看法及有关规定一~~ 宗教性独身的原因—— 

女祭司被视为嫁给所事之神宗教性独身是自我修 
行的一种手段，用以安抚心怀愤恨的神明或是用以提高 
人的神性——有人认为，性交是一种亵渎，而且在某些 
情况下还会神秘地使人中邪一一有人认为，性交对宗 
教仪式的亵渎尤为明显——对圣洁的 玷污一 ■一 祭司 
对性玷污尤为忌讳一一先实行一段时间的禁欲，才能 
当祭司 - 有人觉得，独身比结婚更合上帝心愿 —— 
性交何以被视为一种亵渎一一 

第十二章性羞涩 . （358) 

性羞涩的性质-某种程度的性羞涩可能普遍存在于 
全人类一一性羞涩在准备结婚或缔结婚姻时可有各种 
表现一一关于性羞涩起源的各种假说一女性在男 
性求偶时所表现出的性羞涩是人类性羞涩的根源之一 

— 性羞涩同人们对乱伦的厌恶也有密切的关系，这 
一点可从以下事实中表现出 来：性 羞涩感在家人之间尤 
为强烈—对已婚男子与其岳母或女方其他家人的性 
交禁忌-对有关此类禁忌起源的各种理论的批判 

— 人们在配偶家人或自己家人面前，尤其易于产生 
性羞耻感，这是由人们对与自己家中一起长大的人发生 
性关系所怀有的厌恶感而衍生出来的-一 — 


第十三章求偶 


(389) 





在求偶活动中，雄性总是起着比较主动的作用，而雌性总 

是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雄雌两性的性冲动力比较 

——在某些鸟类中，雌鸟首先在求偶中采取主动一一 
在未开化民族中，有不少据说是女性追求男性，或是女 
性先向男性求婚——在低等动物中，雄性为争夺雌性 
而争斗的情况人类中的这种情况——求婚者以 

较不暴烈和较多游戏味道的形式进行竞争的情况- 

人类的和平求偶方式——低等动物的和平求偶方式 
——在雄性追求雌性的过程中，雌性并非完全处于被 
动状态——雌性的羞怯雌性选择雄性——雄 
性的争斗起到性刺激的作用—— 

第十四章动物的第二性征 •雌 性羞涩 . （410)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理论与性选择理论 
的矛盾——花朵的颜色——华莱士关于动物的性颜 
色的理论一动物之所以有性颜色，似乎是因为性颜 
色可以便于雄雌两性在交配期间相互寻觅一性颜色 
只出现在那些需要靠颜色才能被看到的物种身上—— 

花朵的气味-动物的性气味与性声音一一动物的 

性颜色、性气味和性声音，是以一种易于使其被发现的最 

佳方式相互补充的-达尔文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源于自然选择的第二性征一—华莱士的观点 
性颜色、性气味和性声音之所以对物种有益，不仅 
是因为它们使得雄雌动物易于相互寻苋，因而有利于物 
种的繁殖，而且还因为它们可以吸引远处的异性动物，因 
而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动物的“饰物”-不同物 



种在第二性征方面的多样性——第二性征是一种性刺 

激 ，第二性征在求偶中的作用-雄性性羞湿的 

起 L 源- 

第十五章吸引异性的原始方法 .（428) 

“自我修饰”的欲望——人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并不都是 
饰物——蒙昧部落的人在身上佩戴饰物，主要是为了 
进行性诱惑——为了在身上佩戴饰物，需要进行手术 

- 牙齿的处理——-发型 -蒙昧部落的人喜欢 

鲜艳的色彩- 身体涂色文身“疤饰”习 

俗^-此类习俗的动机 -蒙昧部落的女子不像男 

子那样爱打扮-女性的性本能较之男子具有更大的 

选择性- 


第十六章吸引异性的原始方法（续） .（458) 

穿衣的各种目的人们把性器官遮挡起来的原因之 
一在于加以保护——在很多民族中，只有已婚妇女才 
穿衣服一一将外阴部加以遮挡的原因之一是怕人嫌恶 
——关于穿衣是源于羞耻心的理论——在有些蒙昧 
部落中，人们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羞 
耻感；还有一些部落，人们虽然穿着衣服，但却全然不顾 

我们所谓体面的最基本要求-蒙昧人的羞涩感 一- - 

他们赤身裸体并不是为了进行性诱惑——有些赤身 
裸体的蒙昧人羞于穿上衣服--一蒙昧人经常穿用的衣 

物-衣物被当作一种装饰手段——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相信 ：人们 最初之所以用东西遮住阴部，主要是出于 


I 






性诱惑——有些赤身裸体的蒙昧部落只有举行舞会和 
节庆活动时才穿衣服在有些民族中，只有达到结 
婚年龄的女子才穿衣服——有些部落要求，进入青春 
期就要穿上衣服有些部落中只有妓女才穿衣服 

-在蒙昧人中，据说男人穿衣的情况比女人普遍一一 

外/月部的文身——…性器官经受切割处置的 情况； 其 
目的可能是为了对异性更具吸引力——包皮环、切术 
——包皮的扎结——女子性器官的切割处置一- 
在裸体部落中女性所展示的姿式穿衣与羞耻感之 
间的关系——在探索蒙昧人习俗的起源时，有一种寻 
找其迷信观念的倾向 一- 对本人所提理论的不同看 
法，以及对这些看法的思考-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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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人类的性选择 . （487) 

女性对男性力量与勇气的钦佩——男性与女性的人体 
美均可刺激性本能：蒙昧部落和文明民族的情况 
人们对人体美的观念迥然有别 — 除去纯个人的偏好 

之外，人们普遍认为人体美具有三种基本特点-人 

体一般外在特征的充分而适当的发展 ~ 性特征的充 
分而适当的发展一种族特征的充分而适当的发展 
——爱与美之间的关系源于自然选择一一借以构成 

某一种族类型的体质特征在生物学上的重要 意义" - 

水土适应所导致的身体变化——种族差异与外部影响 
之间的关系——对达尔文关于爱与美的关系的解释的 
反驳——精神素质可以产生性刺激作用——人类的 
性冲动与感情之间的关系——男女恋情及其对性选择 
的影响——性选择受到欲望的影响一性选择还受 
到经济考虑的影响一 

第十八章内婚制 . （516) 

内婚制规则与外婚制规则—动物均厌恶与异种动物 

发生性关系-“相似律”-人类种族的彼此交融 

——种族内婚制及其原因——种族杂交对生育力和 
生命活力的影响-禁止同外部落、外氏族、外村通婚 


I 





的各种规定-宗教内 婚制" ^-种姓内婚制与攀高 

婚——阶级内婚制——与印度教徒的攀高婚类似的 

阶级内婚制-种姓与阶级的起源 关于从表亲 

联姻的内婚制规则 -.. 关于堂兄妹联姻的规则——~ 

关于交表亲联姻的规则一一关于比从表亲更近的亲属 
间联姻的规则—— 

第十九章外婚制 . （551) 

外婚群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通婚事例一亲兄 
妹之间的通婚事例一 -一 半血亲兄妹之间的通婚事例 
——叔伯与侄女、舅父与外甥女、姑母与侄儿、姨母与 
外甥之间的通婚事例——从表亲之间的通婚事例 — 
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民族中，关于同氏族人、同胞族人 
或同“婚组”人不得通婚的外婚制规定，以及其他一些外 
婚制规定一一美洲的情况——亚洲的情况——印 

度群岛和太平洋诸岛的情况-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 

亚的情况^一 非洲的情况一一古罗马的禁婚亲等范 
围^ — 基督教会的禁婚亲等范围——东南欧的氏族 

外婚制一一禁止姻亲通婚的规定 - 禁止与收养亲 

属通婚的规定——^禁止“宗教亲属”通婚的规定-— 

禁止某些有其他关系的人通婚的规定-地域外婚制 

第二十章外婚制（续） . （611) 

关于禁止近亲通婚的各种规定的起源 ：早 期的一些假说 
- 对麦克伦南关于外婚制起源假说的批判一一对 





斯宾塞有关假说的批判——对艾夫伯里有关假说的批 
判——对摩尔根有关假说的批判——各民族关于近 
亲通婚或乱伦产生危害的说法——对詹姆斯 • 弗雷泽 
关于外婚制起源学说的批判——澳大利亚的婚组限制 
-— 对迪尔凯姆有关理论的批判——对雷纳克有关 

理论的批判-对安德鲁 • 兰有关理论的批判一一 

对霍斯和麦克杜格尔有关理论的批判一一对斯塔克有 
关理论的批判——对所有这些理论的批评意见—— 

产生外婚制规则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自幼就亲密生活 
在一起的男女之间明显地缺乏性爱，而且一想到彼此间 
的性交关系就会产生一种厌恶感一^这种厌恶感存在 
于人类中—存在于低等动物中——反驳对本书作 

者的理论所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 - 哈夫洛克•埃利 

斯提出的批评意见一 — 半血亲兄妹的通婚——乱伦 

与近亲通婚的 事例： 怎样加以解释- 詹姆斯 • 弗雷 

泽对本书作者的理论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自幼在一 

起亲密生活的男女彼此间的性厌恶与近亲禁婚规定之间 
的关系—事实表明：亲属间禁婚的范围与他们在一 
起居住的密切程度紧密相关——外婚氏族或胞族不仅 

是一个亲属群体， 而且往 往还是__•个地域群体 - -外 

婚制规则何以延伸至不住在一起的亲属——何以解释 
禁止姻亲通婚和“宗教亲属”通婚等规定——每一种试 
图充分解释外婚制规则的假说 ，都 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联 
想法则的作用—广泛的外婚禁规与类别式亲属制度 
的共存关系—外姆制心理诱因的生物学基础—— 



植物异花授粉与自花授粉的不同结果——动物近缘交 
配的结果——动物界中防止近缘交配的机制一一最 
近的亲属之间通婚的结果——第一代从表亲和其他近 
亲通婚的结果——自花授粉和近亲繁殖的危害在某些 
情况下可不显现一一近亲繁殖的危害足以解释自幼一 
起亲密生活的男女，对彼此间的性交关系何以缺少情欲， 
甚或有一种明显的戾恶感，而自幼一起亲密生活正是构 

成最近亲属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特点-近亲繁殖何以 

有害于物种的问题一本书作者关于外婚制起源的理 
论并不受这一问题的影响——用以证明笔者理论的某 
些一般性事实—— 


第二十一章抢夺婚 . （678) 

低等民族中的抢夺婚事例——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中 
的抢夺婚事例——抢夺婚在任何民族中都不曾是缔结 
婚姻的一种正常方式——抢夺婚主要出现于两种情 
况 ：一种 是战争，另一种是不能以普通的方式娶得妻子 

- 没有理由认为，抢夺婚曾是未开化民族缔结婚姻 

的正常方式-被人说成是抢夺婚遗存形式的某些习 

俗，何以解释这些习俗——新郎一行人与新娘家人的 
假争斗或新娘家人进行的其他一些假抵抗，成了婚礼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的事例——阻挡迎亲队伍的习 

俗-婚礼中口出恶言的情况——新娘所做的反抗 

和表现出的悲伤之情-新娘逃离新居的情况- 

婚礼上的其他一些假 打斗： 着意表明新娘的女友乃至广 
大妇女同新郎的社会对立-从妇女所用语言中推测 




出的抢夺婚的痕迹 


抢夺婚的其他所谓“遗存形 


二十二章作为结婚条件的诸方意愿 .（709) 

在低等种族中，婚姻要由当事双方的父亲、父母或其他近 

亲来安排-缔结婚姻须征得男女双方所属群体的同 

意——还须得到酋长或国王的允许——在每个民族 
中，配偶的选择无不受习俗或法律的支配——在大多 
数低等种族中，女子在出嫁之前均受其父的管束—— 

在很多民族中，女子出嫁时还必须得到母亲、兄长或秀父 
的同意——在低等种族中，女性在选择配偶上的自由 
——美洲的情况——亚洲的情况——印度群岛和 
太平洋诸岛的情况——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岛的情 
况——非洲的情况——在大多数低等种族中，女子 
出嫁时，人们都要征询其本人的意愿——除澳大利亚 
土著人之外，在最低等的种族中，女性的择偶自由肯定大 
于较为发达的蒙昧部落一在低等种族中，经济文化 
的进步何以阻碍了女性的择偶自由——买卖婚姻与漢 

视女性个人意愿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澳大利亚土著 

人中，女性的意愿何以被完全漠视——有充分理由认 
为，在原始时代，女性的择偶自由要大于现今的澳大利亚 
部落和其他很多蒙昧部落一女性为阻止或破坏自己 
不情愿的婚姻而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低等种族中 
的私奔婚——在具有古代文明的民族中，父亲或双亲 
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的权威——欧洲基督教国家中的情 
况——父亲或双亲干涉子女婚事的权利是怎样起源的 



- 巫术与宗教观念的影响-父母的但咒和祝福 

被人赋予重要的意义一父权的衰落 

第二十三章有偿婚姻和互赠礼物，赠送新娘和新郎的礼物 

.(769) 

以亲换亲——在出现人命案的情况下，把婚姻当作一 
种赔偿，或当作和好的一种手段——劳 务婚一 "一劳 

务婚作为娶亲的一种寻常方式-作为买卖婚姻的一 

种替代方式——作为无偿娶亲这一做法的替代—— 

劳务婚与实卖婚相结合的情况-对于劳务婚的解释 

- 以各种财物作为娶亲的报偿-~~~ 娶亲所付的聘 

金有时是由风俗习惯统一规定的一一影响聘金数额的 
各种因素——娶亲聘金要交给什么人——至少在某 
些地方，聘金并不是由新郎或其父亲支付 ，而 是由其他人 
支付——分期支付的聘金一 -一 为得到对子女的所有 
权而专门交付的费用一一交付聘金之后，如妻子死亡 

或不育，丈夫有权要求再娶一妻-新娘出嫁得不到 

聘金会被人视为一种耻辱一一对娶亲赠礼这一做法以 

及“买卖婚”含义的解释-买卖婚与抢夺婚的关系 

-为娶亲而提供某种报偿这一做法，虽在全世界处 

于各个阶段的未开化民族中都是一种正常的求亲方式， 

但是，这种做法总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趋于显著 

-在某些低等民族中，人们通过交换礼物而达成婚 

姻-给女儿办嫁妆的做法-聘礼的全部或其中 

一部分要由新娘的父亲作为嫁妆送给女儿，或被当作新 
郎给新娘的財产或生活费 求亲者向中意的女子所 




赠之礼，以及新郎向新娘所赠之礼——在文明程度较 
高的民族中实行有偿婚姻的情况——这些民族贈送回 
礼的习俗^一 在这些民族中，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以 
及新郎为娶亲所付的聘金，或全部或部分，都会成为新娘 
自己的财产——这些民族中的嫁妆一— 

第二十四章婚姻礼仪 .（826) 

与缔结婚姻相关的礼仪系列-——婚姻礼仪最普遍的社 
会目的，在于使男女的结合具有一种公开性一 ™ 由官 
方对男女结合予以批准^一-在有证人出席的情况下缔 

结婚姻-婚姻中两性结合的完成，也要具有公开性 

- 以举行婚宴的方式使男女的结合具有公开性一^ 

婚宴的社会意义一离别仪式与团聚仪式-用 

以象征男女双方结合或用以加强婚姻纽带的婚姻仪式 

- 手的握合-把新娘新郎系在一起一一使新 

娘新郎相互接触的其他仪式■^一 用某种东西将新娘和 
新郎各系一端——订婚戒指与结婚戒指——将其中 
一方所有或所赠的一件衣服给另一方穿上的仪式一一 

用血来象征或实现男女之间的结合-在婚礼仪式上 

广泛使用红铅或红色-使用动物之血-新娘与 

新郎共食-共饮之礼-与此类似的其他一些礼 

仪-用以保证婚姻持久的某些仪式一一用以保证 

或促成婚姻完成的仪式一一在婚礼上打碎鸡蛋一^ 

打碎陶器或玻璃器——折断棍棒、枝条或树木一一 

掰碎面包或蛋糕-使用红色很可能被当作一种确 

保破贞见红的手段——意在使新娘多生多育、多得贵 



子的礼仪-为此目的而在婚礼上使用男童一一让 

新婚夫妇或新娘一人坐于兽皮之上-往新人身上抛 

撒谷粒或果实的仪式 与此习俗有关的各种观念 




——鱼的使用——鸡蛋的使用——意在使新娘日 

后分挽顺利的仪式-意在影响日后所生子女容貌与 

举止的仪式^~— 意在使夫妇生活富裕的仪式-蜂 

蜜和其他甜食的使用——与夫妻特定位置有关的仪式 

射箭-新郎试图取得对新娘的支 配权一 —— 

意在使丈夫体贴妻子、甚至受制于妻子的仪式一一新 
娘新郎争打对方- 


第二十五章婚姻礼仪(续） .（879) 

人们认为新娘新郎总是处于一种危险境地，而且认为新 
娘还会给别人带来危险，这种观念导致出各种“辟邪仪 
式”和“驱邪仪式”——将邪麾拒之于婚礼场所之外 

-在婚礼上鸣枪与喧闹-将各种武器用作护身 

符-诸如针和盐等护身符-烧香-用棕红 

色染剂涂抹新人之身-新娘和新郎的沐浴或洗灌 

-其他与水有关的仪式-与火有关的仪式- 

围炉火绕行的仪式-其他一些绕行仪式-敲 

打新郎帐房的仪式-敲打或拍打新娘新郎的仪式 

-婚礼上的乔装打扮——新娘着男服，新郎着女 

服-让他人冒充新娘一一用雕像来代替新娘新郎 

让人与物、树木或动物假装结婚-让他人装 

扮成新娘新郎，对其加以掩护-伴娘及男女傧相之 

作用-将新娘关入箱笼之中——将新娘的脸蒙上 


1 



面纱或盖头-新郎也要把脸蒙上-把新娘和新 

郎用屏风遮挡起来——在一定时间内不得离开房屋 
―― 预防自天而降的危险一 - 预防从地下冒出的危 
险"~— 在地上铺上地毯或其他东西，不使新人直接触 
地一抬 新人- ^ 抬着新娘过门槛一一朝新人身 
后扔旧鞋的习俗^一 

第二十六章婚姻礼仪（续完） .（914) 

通过实行各种禁忌，使新人得以辟邪一一新人不得环 

视-不得在站立时留有间隙——不敢在新婚之夜 

把靖烛弄灭-如果做错什么事，便会成为不祥之兆 

- 吃喝方面的禁忌-要求新娘少活动 一一要 

求新娘沉默不语 新郎不得大声说话-新娘新 

郎必须保持警醒-婚后一段时间必须实行节欲- 

这一禁忌在美洲实行的情况-在非洲实行的情况 

- 在澳大利亚实行的情况-在美拉尼西亚、新 

几内亚和印度群岛实行的情况-在亚洲实行的情况 

-在欧洲实行的情况-基督教会的节欲规定 

-这一禁忌的起源——人们为什么认为新娘新郎 

处境危险，为什么认为新娘还会危及他人——此类仪 
式在初婚与再婚中的不同之处一一我们往往很难甚或 
不可能在驱邪辟邪仪式和祈求实利的仪式之间，划出明 

确的界限-对婚礼时日的选择——吉利和不吉利 

的季节或月份-结婚时日的选择有时受月相的影响 

- 人们在星期几结婚，星期几不结婚-人们认 

为有的日期吉利，有的不吉利——由祭司主持的宗教 




或半宗教性质的婚姻礼仪——民事婚姻一一为婚床 
祝福——教区牧师有权同新娘接吻一一有些婚姻仪 
式象征新婚夫妇一方进入另一方家庭或所属群体而结成 
了新的关系——或象征男女两家其他人之间结成了新 
的关系——或象征新娘与新郎一家及其社区的精神崇 
拜物结成了新的关系-^ 或象征新娘与其新家中的家 
畜结成了新的关系一一还有些则是体现新娘新郎在社 
会组合上的变化 ：他们 业已进入已婚者群体——据认 
为，有些婚姻礼仪却是为了给与新娘新郎并无关系的其 
他人带来幸福一参加别人婚礼所期待得到的好处 
―― 人们常常把一对新人的婚礼看作能使其他人喜结 
良缘的潜在 原因一 在婚礼上跳舞——有人显然期 
待碰一下新娘新郎或他们身上的衣服，会给自己带来好 

运-亲吻新娘-参加婚礼的人也采取某些驱邪 

辟邪的措施-有些婚姻礼仪可被看作历史的遗留 

物，反映出早期缔结婚姻的某些做法一一有些则表达 
出人类长期积淀的各种情感——婚礼宾客的性放纵 

- 据说，在很多艮族中，并没有婚姻礼仪-婚姻 

礼仪与文明程度的关系—— 



m 


第二十七章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 .（955) 

低等民族中的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在美洲 
——在亚洲——在印度群岛和太平洋诸群岛—— 

在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在非洲 -这两种婚 

姻形式在经济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流行情况一一出 
于社会和性生活两方面的考虑 ，一 夫多妻制可发生某种 
趋向于一夫一妻制的变化一一诸妻之中总有一人（往 
往是先娶之妻）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视为正妻—— 

丈夫轮流与诸妻同 居一一 在某段时间内，诸妻中总 
有一人是最受宠爱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各民族 
中的一夫多妻制或纳妾制——基督教国家的一夫多妻 
制或纳妾制一一 

第二十八章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续） .（986) 

两性人口的比例是导致一夫一妻制抑或一夫多妻制的一 
个原因 ■ ■- 一 女性人口偏多的各种原因-一一有些男子 
何以要娶多妻——一夫一妻制要求男子实行临时性禁 
欲——年轻貌美的女性对男子的吸引力一一在文明 
发展的较低阶段上，女性似乎要比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衰 
老得快得多——男子的喜新厌旧^——男子对儿女 
(特别是对儿子）以及对多儿多女的渴望——蒙昧部落 


I 




的家庭人口较少 - 男子可通过诸妻的劳动增加财富 
——财富分配不均是形成一夫多妻制的一个原因—— 
男子可通过娶有众多的妻子而提高他在社会上的地 
位、声誉和威望一一 一夫多妻制成为一种特定的阶级 
标志一一社会影响和社会权威也是导致一夫多妻的一 

个原因-转房婚亦导致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各种障碍一娶亲要付聘金，这就对一夫多 
妻制构成一种牵制——供养多妻的难处一一劳务婚 
的牵制作用——婚后从妻居的牵制作用——为每个 
妻子各提供一所单独住处所需的费用，也对一夫多妻制 
形成一种 牵制-— 女性对一夫多妻制的忍受或赞同 
一 1 夫多妻制所导致的女性嫉恨和敌对一 妻 
妹婚：与妻子或亡妻的姐妹成婚一母女共夫婚，或姨 

母与外甥女共夫婚-女性在一夫一妻制部落中的地 

位 女性在实行一夫多妻制民族中的地位-专 

一之爱-一夫一妻制是世界各地均可实行而且往往 

是唯一被允许实行的婚姻形式一为什么文明发展到 
一定阶段时，有利于一夫多妻制的实行，而发展到最高形 

态时则又导致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在将来是否 

仍是社会认可的唯一婚姻形式—— 

第二十九章一妻多夫制 .(1030) 

一妻多夫制在美洲-在北亚和中亚的某些民族中 

在西藏一一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在印度-—— 


D 


在镑兰 非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在印度南部, 

特别是在纳亚尔人中一一某些雅利安民族的一妻多夫 



制——欧洲的情夫情妇制——一妻多夫制在马来半 
岛一 一在印度群岛和太平洋诸群岛一一在澳大利亚 
- 在非洲 在闪米特人中 结语-— 

第三十章一妻多夫制（续） .(1071) 

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男女比例的状况--一导 
致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各种原因——迪辛博士关 
于决定后代性别的原因的假说~— 种族间的混血明显 
导致女婴的出生率高于男婴——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 
明显导致男婴的出生率高于女婴——一妻多夫制与血 
缘婚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一-一妻多夫制与女性人 
数甚少的关系——一妻多夫制与可得到的女性甚少之 
间的关系一—实行一妻多夫制的经济动机一妻 
多夫制与牧区生活的关系——一妻多夫制与男子离家 

外出的习惯之间的关系-企盼生儿育女也是导致一 

妻多夫制的一个原因-女性的意向也是原因之一 

——导致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的原因一一纳亚尔 

人的一妻多夫制的起源 - 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性关 

系-一一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男性较少嫉妒心 

- 转房婚以及把它看作一妻多夫制遗存形式的设想 

- 与长兄之妻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以及首先结婚的丈 


夫在一妻多夫制婚姻中所占的较高地位一一没有理由 
设想古代曾普遍存在一妻多夫制- 

第三十一章群婚与其他群体性关系 .(1125) 


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群婚是一夫多妻制与一妻 


I 





多夫制的一种结合——不列颠群岛古代居民中的群婚 
或与此类似的性关系——楚克奇人中的群体性关系 
——美洲爱斯基摩人的情况赫雷罗人的情况 
——新几内亚的情况——马赛人和阿坎巴人的情况 
——古代闪米特人的情况——桑威奇群岛的情况 
——在美拉尼西亚，据说存在群体间的性关系—— 

澳大利亚的群体性关系或所谓“群婚”一一澳大利亚土 
著人娶妻难——有人提出，类别式亲属制度是群婚或 
性共有制的遗留形式一一有人推测，夫兄弟婚和妻姐 
妹婚是群婚的遗留形式被推测为群婚遗留物的其 
他习俗—— 

第三十二章婚姻维系期与婚姻解除权 .(1166) 

有固定期限的婚姻——在有些未开化民族中，据说人 

们从未听说过离婚之事-在有些未开化民族中，据 

说离婚之事甚为罕见一在另一些未开化民族中，离 
婚之事据说则比较常见，或者说，婚姻只维系很短一段时 

间-经济文化发展各个不同阶段上终生性婚姻及离 

婚发生情况比较——在简单民族中，在哪些情况下婚 
姻可以被解除——离婚由谁说 了算： 男方还是女方，抑 
或是夫妻中的任意一方一有时，离婚自由并没有看 

上去那么大-经由双方同意的离婚-在有的民 

族中，一旦有了孩子，婚姻即不可解除——离婚的各种 
因由-在简单民族中，离婚所造成的经济后果—— 


在离婚案件中，对于子女的处置——关于离婚后不 
得再婚的规定——解除婚姻所需履行的手续——古 



代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中的离婚情况一中国的离婚 
情况——日本的离婚情况——古巴比伦的离婚情况 

一^ 犹太人中的离婚情况-异教阿拉伯人的离婚 

情况一一穆斯林中的离婚情况——印度教徒中的离 
婚情况——缅甸佛教徒中的离婚情况——暹罗的离 
婚情况——僧伽罗人中的离婚情况——古希腊的离 
婚情况——古罗马的离婚情况——克尔特人律书中 
有关离婚的规定一'一古代条顿人习惯法中有关离婚的 
规定—— 

第三十三章婚姻维系期与婚姻解除权（续） .(1205) 

《新约全书》和早期基督教中有关离婚的规定——罗马 
天主教中关于离婚与“食宿分居”的规定一一教会的教 
义对世俗立法的影响——东正教中关于离婚的规定 
——宗教改革派对于离婚问题的态度——英格兰离 

婚史-苏格兰离婚史-普鲁士《弗里德里希民 

法草案》和普鲁士《国法》中有关离婚的规定—— 1792 

年以来法国离婚和分居的历史-其他罗马天主教国 

家也引入了离婚制度一^欧美各国现行法律中的离婚 

依据-通奸-遗弃或离家在外且杳无音信- 

虐待 判罚或犯罪-某些冒犯行为-离 

婚的其他依据一经由相互同意的离婚一某些允 
许离婚的国家也实行判决分居制度一一从判决分居到 
离婚的转变——在禁止离婚的国家中，实行判决分居 

的若干依据 - 根据现行法律，离婚可能导致的经济 

后果 在离婚和判决分居的案件中对于子女的处置 



一一 西方各国的离婚率-决定婚姻维系期长短以 

及有关习俗或法律的环境因素——父母之情——经 

济因素-性本能的特征一一婚前对配偶没有了解 

—— 对自己个性的强调欲望——妇女 解放 " -习 
俗、法律或社会舆论对离婚数量的影响一一在某些具 
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中，丈夫有权随意解除婚姻一一对 
离婚实施限制的原因一~~ 宗教对离婚规定的影响 
离婚不是婚姻的大敌一一 


参考书目 
索引 * 


(1245) 

(1363) 




S 窖篇葚 


自从本书第 1 版问世30年以来，对于婚姻及其有关问题的研 
究，特别是对于较低种族婚姻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 
使我感到有必要对整个课题予以重新考虑。这一版增补了许多新 
的事实材料，删去了一些陈旧的材料。有关婚姻问题以前谈得不 
够或很少触及的一些方面，现在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所有批评意 
见这次皆予以认真考虑。本书原有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增 
强，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作了修改。对于其他作者所提出的理论， 
本书亦仔细予以检核。某些内容作了重新安排，甚至连全书都作 
了通盘改写，以致前几版已没有几句是原封未动而完整保留下来的。 

这里只是扼要地说说本版所作的某些改动的情况。原来的“引 
言”已为一篇专门论述研究方法的“绪论”所取代，其中所涉及到的大 
都是新近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一些作者所引用来作为某些民族处 
于乱交状态例证的报导，我已作过仔细 核査; 许多被认为是以往乱交 
状态残存的风俗习惯，在书中也得到更加充分的讨论。诸如有关初夜 
权、宗教性卖淫、租妻换妻一类问题的章节，其篇幅已由原来的9页扩 
充到现在的69页。关于类别式亲属制度的问题，我已注意到最近所 
发表的论述，其中大都倾向于肯定我原来的观点。在讨论结婚年龄和 
某些其他问题时，已更多地注意到文明国家的 法律。 宗教性独身生活 
与性羞涩，这两个问题已各占一章。关于女性羞怯的起源，亦有专章 
讨论。在有关动物第二性征的问题上，早已形成一种联想 ; 如果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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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正确无误的话，就可以认为体现动物性征的颜色、气味和声音，其 
作用与植物花朵的颜色和气味有极大的相似性。在论述原始吸引异 
性方法的章节里，原有理论虽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新的例证的支持， 
但在若干论点上我还是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作了修正。近来对于外婚 
制规则比较深人的调查研究，使我更加确信我早先提出的外婚制起源 
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我在重作论述时已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考虑 
进去，希望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论述抢夺婚、有偿婚姻及有 
关问题的各章，均有大量的补充和修改。 

关于婚姻礼仪，原来谈得很不够，仅占13页，现在已扩充为三 
章，篇幅增加了 12倍多。不过，作为对婚姻礼仪整个程序的研究， 
我还是想推荐读者读读拙著《摩洛哥的婚礼》。通过我在摩洛哥持 
续6年的调查研究，并通过像《神秘的玫瑰》和《金枝》一类专著的 
启迪，使我感觉到了巫术信仰对婚姻礼仪的巨大 影响； 至于婚姻礼 
仪对于研究早期婚姻形式的价值，现在看来似乎比我原先所想像 
的要小。我非常感谢对本书第一版作过评介的 一 位著名评论家， 
他曾表示相 信:本 书作者假若学过民俗学的话，一定会在许多方面 
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使我注意到本身的欠缺，并开始努力予以弥 
补。但是，我对早期婚姻史的观点并未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 

在本书讨论单偶婚和多偶婚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时，我已考虑 
到了经济条件对婚姻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则是以前几版所大大 
忽略了的。一妻多夫制以前只占几页，现在已成为两章的主题。 
近来受到社会学家较多关注的群婚问题，书中亦辟有专章 予以讨 
论。关于离婚问题的探讨，也比以往详细得多，既谈到这个问题发 
展的历史，也涉及到现今有关离婚的立法。书末所列参考书目已 
由30页增加到100 多页； 全书则由一卷扩充为 三卷。 总之，这一 



版与其说是一个新的版本，毋宁说是一部新的著作。 

同时也应说明，本书尽管作了很大变动，但从总的特点和框架结 
构来看，则仍保持着原样。所有的批评亦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本书的 
方法论或基本观点。这可能是因为当初我动笔撰写本书之时，虽然也 
曾反对许多风行一时的理论和方法，但我写书的动机并非出于这种反 
对立场。正好相反，我在着手写本书之时还是一位维护原始乱交理论 
的忠实信徒，并试图从某些风俗习惯中为这一理论寻找新的例证，当 
时我也以为这些风俗习惯很可能就是从个体婚姻尚不存在的时代留 
传下来的远古遗风。不过，没走多远，我便发现走错了路。我发觉，对 
于婚姻问题的研究，首先必须联系到它的生物学 基础； 至于将所有风 
俗习惯全都说成是社会遗风的倾向，如果不联系到这些习俗所存在的 
环境予以仔细考察，就很容易得岀最为武断的结论。近来关于这个问 
题的论述，只是进一步坚定了我的这一 信念; 至于陈旧方法的一时复 
活，在我看来，大概也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 

我衷心感谢出版社及国内外公众许多年来对我青年时代从事 
本书写作时所给予的鼓励和 关怀； 感谢翻译出版界在原先为本书 
出版的多种外文译本中又增加了西班牙文和日文译本。同时，我 
还要感谢诸位好友和通讯员向我提供的宝贵意见和资料。本版所 
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收集到的，在此我特别 
要对博物馆工作人员们的深情厚谊表示谢忱。 


爱德华 • 韦斯特马克 
1921年5月 
于萨里郡博克斯希尔 
伍德曼别墅 


os 1 版理 n 

阿尔弗雷德 • 华莱士 


读过韦斯特马克先生这本书的校样，出版社要我说几句话，以 
便把这本书介绍给英国读者。我很高兴这样做，因为我难得读到 
这样一本书，其中能对一些最为繁难而又饶有兴味的人类学问题 
进行比较充分的或富于哲理的讨论。 

关于人类婚姻的起源和发展，已有达尔文、斯宾塞、摩尔根、拉 
伯克和其他著名学者进行过讨论。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这 
些学者大体是一 致的； 故而，他们的观点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仿佛 
已是经过很好论证的科学结论。但是，在某些论点上，韦斯特马克 
先生却得出了不同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 结论； 而且，他是在对一 
切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了最为充分而艰苦的考证和研究以后才得 
出这样一些结论的。 

以一大批权威泰斗为一方，而以一位迄今尚不知名的青年学 
者为另一方，人们自然会认为，一切机缘都对后者不利。可是，我 
仍要斗胆地预言 ：在大 多数争论点上，一些进行独立思考的人，都 
将会支持这位竟敢向我们一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结论提出挑战的 
后起之秀；即使是那些观点在这里遭到反对的人，我想也会承认韦 
斯特马克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治学严谨的研究者，他的论据和结 
论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此外，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他对人们何以抵触近亲通婚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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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辟而富于哲理的解释。这个问题无论是在野蛮人或文明人当 
中都普遍存在，而对其起因的解释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至 
于在有关性选择的一般问题上，他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设想，并提 
出了反对达尔文观点的新的论据，这与我的看法虽有所不同，但在 
总的方面还是大体一致的。 

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将会赞赏本书的明晰风格，以及作者精 
通外语的非凡本领。 



第 1 版围 


毋庸赘言，承蒙阿尔弗雷德 • 华莱士先生把我介绍给英国读 
者，这该使我感到多么荣幸！我非常感激他通读我的书稿校样并 
对全书各部分提出了宝贵意见。 

詹姆斯 • 赛姆先生为了本书的付印而给予我的帮助，使我感 
激不尽，难以言表。本书最初写就之时，自然夹杂有许多外国式的 
语句，赛姆先生则不厌其烦地一一帮我加以修改。在我们一起讨 
论全书论题的主要安排时，他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我由衷 
地感激他给予我的无可估量的帮助。 

我衷心感谢英国驻赫尔辛福斯①副领事査 尔斯. 库克先生， 
他热诚地帮助我用不是我母语的语言来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还 
得感谢 E _ B . 泰勒博士、 G . 克鲁姆 • 罗伯逊教授、詹姆斯 • 萨利先 
生和 W . C . 库普兰德博士的鼓励和 关怀； 感谢约 瑟夫. 雅各布斯 
先生无私地让我随意利用他的一些研究 成果； 感谢几位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请求，而亲自去对野蛮部落 
中有关婚姻问题的各种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我从他们那里收 
到的资料已被运用于有关章节之中。 


①即赫尔辛基。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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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末列有参考书目，放在正文和索引之间。同时，在附注里还 
增加了一些经过仔细核实的参考资料。 

爱德华 • 韦斯特马克 
1891年5月于伦敦 


篇 2 版 a 


本书的这一版，我未作大的 改动； 但在某些地方，为了加强我 
的论点，而补充了一些自第一版问世以来所收集到的新的事实材 
料； 尤其是在第二章，可以见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增补材料。 

利用这次再版的机会，我要向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评论界表示 
热诚的谢意，感谢他们对本书所阐述的思想观点开展了广泛而深 
人的讨论。本书的外文译本已经出版或即将岀版的，有德文、瑞典 
文、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译本。 


爱德华 • 韦斯特马克 
1894年1月于伦敦 



SB 3 版 R 


我很遗憾，本书每当要出新版的时候，环境却不允许我进行我 
已感到有必要的修改。自从第二版问世以来，许多有关这一主题 
的重要材料已被 发现； 新的理论有了发展；一些旧的理论也因有新 
的论据而得以复兴。然而，对于这些，我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评判， 
因为目前我正在摩洛哥进行人类学考察。故而，这一版只是第二 
版的重印本。不过，我打算在我回到欧洲以后，再加上一个附录， 
以便使本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并将回答一些批评意见。 


爱德华•韦斯特马克 
1901年8月 
于摩加多尔（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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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ie 
圯捆 笄方法 

本书所采用的方法，乃是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已盛行半个世 
纪的比较法。这一方法之被应用于人类文明研究，系有鉴于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产物，诸如工具、武器、艺术品、习 
俗、制度和信仰，均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武器可以分为长 
矛、棍棒、投石器和弓箭 等等； 神话可以分为日出日落神话、日 
食月食神话、地震神话，以及根据传说解释地名的乡土神话。在 
宗教信仰和实践方面，有泛灵观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多神 
教和一 神教； 在制度方面，则有婚姻、氏族制、酋长制和奴隶 
制。而且，在每一大项之下，还可以区分为若干小项。就拿婚姻 
来说，便可分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群婚。 
对这样一些文化细目进行分类，正像泰勒所说的，犹如博物学家 
2 对动植物的物种进行分类一样。“在民族学家看来，弓箭是一类， 
将儿童头骨从小弄扁的习俗又是一类，运用十进位的计算法也算 
一类。民族学家必须像博物学家研究动植物区系那样来研究这些 
事物的地理分布和传播/’①至于对社会制度及其各个侧面的研 
究，情况也应如此。 

然而，比较社会学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不同文化现象 


①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 i, 7 s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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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以求弄清它们在地理和历史上的分布。其终极目的，当 
然也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在于解释有关事实，对于“为什么”的问 
题作岀回答。因此，当在不同民族中发现相同习俗、信仰、传说或 
艺术时，自然便会产生应当如何说明这类相似性的问题。对于这 
个问题，泰勒曾经作过一般性的 回答： “有时可能是由于人们的心 
智在相同条件下产生相同活动的结果；而有时则可能是因为在这 
些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联系，或者是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相 
互交往”，①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同样也曾谈到.•“所有民族不发达 
的心理活动是基本相似的，这与他们的体质结构在比较解剖学上 
所显示出的基本相似性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他还补充 说:“ 但是， 
我认为，当人们心智的一般相似性已被确认之后，我们便应时刻警 
惕，不要把许多通常由于纯粹文化传播而造成的显然相似也归因 
于人们的心智 相似； 因为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互相借鉴而学习彼 
此的艺术、技能、思想、习俗和制度，同样也是确定无疑的。我在 
这里之所以引用这些话语，只是为了回答英国科学促进会人类学 
分会会长几年前在一篇演说中所提出的责难。他指责说，凡是在 
世界不同地区发现相同的文化现象，英国人类学家的领导学派“全: 
都把它归因于独立起源和发展，几乎已把这视为一条定律 。” ©其 
实，这一指责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泰勒早在《人类早期历史研究》 
一书中便已 指出： “除非假定在其历史乃至语言尚未弄清而被认为 
相互处于隔离状态的各民族之间，曾经有过深远的血缘联系或相 


① Tylor,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p. 5 . 

② Frazer ，Balder the Beautiful , vol. i. p. vi. sq. 

③ Rivers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Portsmouth, 
1911. Address to the Anthropological Section ,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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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往”，①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会在如此众多彼此相距遥远的 
时代和地点，都曾出现过诸如吸吮疗法和产翁坐蓐一类的习俗，以 
及诸如与打喷嚏一类现象有关的迷信。 

诚然，关于某个民族或部落所奉行的某一习俗或制度，究竟是 
自发产生的还是从其他某个民族或部落那里传入的问题，至今在 
比较研究的论文中还很少加以讨论。但这决不等于就是承认“独 
立起源论”;恰恰相反，当某一习俗或制度同时发现于若干亲缘民 
族或毗邻民族之中时，至少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几乎都会想当然地 
认 为：它 们是同出一源，其所以流行于各地，不是由于世代传承，便 
是由于社会交流。至于有关文化传播的问题何以未能得到更多的 
讨论，这是因为有许多民族的历史尚未弄清，还不能从中征引足够 
的证据。泰勒也曾明确地谈及他“经常感到难以确定 ：在某 一民族 
中出现某种特别的新鲜事物，究竟是出于独立的发明创造，抑或从 
其他民族传人？ 而且，这样的困难至今尚未被近期的研究所扫 
除。格雷布纳博士曾经确立两条主要标准。他认为，根据这两条 
标准，便能为相似的文化现象追溯岀一个共同的来源。第一条标 
准，他称之为“形式标准”，即事物非自然属性所固有的特质 相似; 
第二条为“数量相似标准”，即某些没有必然内在联系的现象同时 
4 并存。 ® 但是，总的说来，运用这两条标准来研究民族习俗，是否 
就能使结论完全避免纯粹的猜测，恐怕还是值得怀 疑的； 除非被研 
究的民族全都属于同一种族，或者基于语言、历史或地理因素而假 
定彼此曾经有过接触。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十分肯定 


① Tylor ，Rt searches, etc. , p. 378 sq. 

② Ibid. p. 373. 

③ Graebner ，Methvde der Ethnologie , p. 108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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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断言相似的习俗是否同出一源，通常也是很困难的，或者是不可 
能的。格雷布纳博士本人也承认，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之 
中，各自独立地产生相似的习俗，虽未得到证实，但有这种可能。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在同属一个族系或彼此经常接触的不同 
民族之中，各自独立地产生相似的习俗，显然也是可能的。的确， 
两个民族愈是相近，其文化在新生细节上彼此相似的可能性就愈 
大；同类种子必然生长出同样的植物。如果在印欧语系的不同民 
族当中都发现有为新娘陪送嫁妆的习俗，我们绝不能因此而 断言: 
这一习俗是从原始印欧时代一直传袭下来的，或者是在某一历史 
时期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那里学来的。如果在毗邻而居但无亲 
缘关系的两个部落当中都发现有买卖婚姻存在，无论二者的文化 
有多少相似之处，也不能就肯定这一习俗是一个部落传给另一个 
部落的。 

说来也巧，现代德、奥学派是非常憎恶“独立起源论”的，无论 
是在物质文化方面，或者是在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方面，凡是英国 
人类学家视为进化的现象，他们全都把它看做是文化传播的证据。 
然而，正是他们所尊崇的这一方法，本身就是在两个国家各自独立 
产生的；而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部分地来源于同一种族，并且近来一 
直还有文化接触。里弗斯博士说 ：“我 根据自己在大洋洲的研究， 
完全独立地得出了与德、奥学派大致相同的一般见解。” ® 假设习 
俗、制度和思想能够说话，或许也会起来为自己辩解，以免背上纯 
属文化传播的嫌疑。对此，格雷布纳博士可能会说，而且他确实也 
曾大体 说过： 在发现相似文化同时并行的情况时，我们绝不能将欧 


① Rivers, op. cit.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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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例证应用于野蛮民族，因为他们几乎完全缺乏“追求进步的进 
取意识”。 ® 在他看来，野蛮民族的习俗除非受到外来影响，似乎 
从来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情况完全不是这 
样。 


例如，在澳大利亚中部，土著居民的习俗是经常在发生变化 
的。斯潘塞和吉伦先生认为，这些变化部分地是由于受到本族杰 
出人物的影响。他们写 道：“ 在土著居民举行节庆礼仪时，我们曾 
经仔细地观察过他们的 表演； 而且，尽可能地去体验他们的思想感 
情，像他们一样地进行思考，并暂时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因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要一两位最有权威的人作出某种适当的 
改变，哪怕是重大改变，也完全有可能获得大家的同意并付诸实 
行。” @ 兰德曼博士告诉我，当他在新几内亚一个讲基瓦伊语的民 
族中逗留期间，他曾亲身感受到他们的风俗习惯在未受任何外来 
影响的情况下经常在发生变化。例如，在当今一代人的记忆中，殡 
葬习俗便已有了显著改变，而且至少是部分地排除了受到邻族或 
白人影响的可能性。其实，一种习俗之在几个相邻亲缘部落中或 
在同一部落内经常发生变化的事实本身，不是正好说明一个民族 
6 的习俗即使是在较低的文化阶段也能自发地发生变化吗？而且，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不同场合，变化通常都会产生相似的 
结果，这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文化发展的可能性通常都 
是有限的，而且往往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例如，人死之后，对遗 
体总得采取某种方式予以处置，而可供选择的方式并不太多；因 


① Graebner, op. cit. p. 114. 

② Spencer and Gillen *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p. 12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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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一种方式必然会被应用于不同民族之中，而这些民族之间 
则可能并无任何文化接触。 

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在进化学派和专门研究文化传播及其 
影响的民族学学派之间，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一定要争吵不休。 
他们研究的课题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两个学 
派都在考察文化现象的相似性。不过，进化学派主要是致力于探 
究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和社会 根源； 而传播学派所关心的则是这 
些现象在地理上的流动和扩散。这两类课题的研究可以互为补 
充，相得益彰，但不能互相取代。如果像某些德国学者那样把考察 
文化传播视为文明史研究的主要任务，那么，就会使这门科学丧失 
其崇高的目的，并忽视其许多最重要的成就。应当记住， g 卩使不同 
民族习俗之间的历史联系已被确定，这些习俗的真正起源 也未必 
就能由此而得以说清。对于一种习俗，仅仅指出它是从祖先那里 
传下来的，或者是从邻族那里学过来的，那仍是远远不够的，还应 
当回答它在首先盛行这一习俗的民族中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因为 
一种习俗总有一个开端。而这类问题，正好是进化学派的社会学7 
家所热心探讨的主要 课题； 他们所采用的比较法，则能很好地帮助 
他们完成这一任务。 

某些社会现象之同时出现于许多不同民族集团中，或许可以 
证明在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因果 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的存在，却不 
能由这些现象仅仅出现于一两个民族中而得到证明。正是鉴于这 
一情况，泰勒在研究制度发展问题时开始采用他的统计方法。而 
且，只要对实行同一习俗的不同民族的所在环境进行一番比较，就 
有可能发现其潜在的动因。例如，对人祭活动的比较研究表 明：用 
活人作为牺牲献祭鬼神，通常都是发生在战争之中、战斗以前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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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期间，或者是为了预防或阻止时疫流行、饥荒蔓延、天旱无雨或 
江河泛滥，以及为了防止某些特殊人物的死亡，尤其是为了防止酋 
长或国王的死亡。根据这样一些事实，我们便可以做出结论 说：人 
祭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乃是一种基于替代观念的人身保险方法。 
而饥荒人祭及其所依据的原则，往往也延伸到平时，即使没有饥荒 
发生，人们也实行人祭以确保农业 丰收； 尤其是在这种习俗与实际 
饥荒人祭有着明显联系的地方，完全可以看 出：二 者源于同一原 
贝 IJ 。 而且，通常还有这样的情况 ：即我 们弄清了某一民族习俗形成 
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他民族多少有些相似的同一习俗的含 
义。有些细节本身，很少能引起我们的 注意； 但是，通过比较方法， 
便有可能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或者产生有价值的启示，其中有些启 
«示则可能在将来得到证实^而且，通过对未开化民族习俗和制度 
的比较研究，同样也有助于对文明民族早期历史的了解。 

但是，进化学派为揭示社会现象的心理原因所做的努力，近来 
却遭到了人们的非议。里弗斯博士写道 ：“社 会学家的本职任务， 
是研究一些社会现象与另一些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追溯现代社 
会生活事实与以往社会生活经历的历史 联系； 只有在这一任务完 
成以后，或者至少也要在这一任务比现在取得更大进展以后，再致 
力于用心理作用去解释社会生活进程，才是合乎时宜的。” ® 现在， 
应当尽可能地把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看作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因 
为其中之一容易做出属于另一学科的假设，从而容易做出错误的 
解释。不过，通过“纯粹”社会学，我们终究还是有可能指望获得社 
会心理学的知识，但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为什么需要有这么一 


① Rivers，Survival in Sociology •” in Sociological Revieui 1 . vi. 30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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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为什么不能采取更加明快的方法去直接探究人们作为社 
会成员的行为动机呢？对于这个问题，里弗斯博十所作的回答如 
下： “在我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的社会行为时，最困难的恐怕就是要 
揭示那些驱使人们采取社会行动的内在动机。没有什么比试图发 
现人们为什么要遵从本民族的社会习俗和节庆礼仪更加令人沮丧 
和显然没有成效的了。”而且，人们逐渐认识到 ：“社 会行为不是受 
理智动机所控制的，而主要是或完全是受感情支配的，甚至是受本 
能支配的”；“在精神状态方面，一个人的情绪和感情是旁人所难以 
捉摸的，更不用说是本能了 。” a 

因而，根据这一道理，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例如，不要轻易就断9 
定：求爱和结婚一定与性本能有什么 关系； 通奸复仇是出于嫉妒和 
报复 心理； 性交保密则是与性羞耻心有联系。我们也不要急于去 
探究实行一夫多妻制、乱伦禁忌和各种婚礼的任何 动机； 而只要弄 
清这些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与以往社会经历的联系就行 
了。实际上，里弗斯博士是在说 ：“关 于我们归纳在‘婚姻，这个题 
目之下的社会现象，无须运用任何诸如本能、情绪、感情、思想或信 
仰之类的心理学术语，也能写出许多卷专著”，而采取这样的方式 
来阐述婚姻问题，仍然“能对我们的知识宝库作出有价值的贡 
献”。②在这许多卷专著写完之后，我们或许得以获准去考 虑：人 
们不仅要结婚，而且往往会坠入 情网； 婚姻习俗不仅仅涉及到人们 
的肉体活动，而且往往还涉及到人们的意向和动机。假若社会心 
理学一旦获得发言的机会，而对“纯粹”社会学所作的许多分类和 


① Idem,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 \n Sociological Review , ix. 3, ]0 sq. 

② Jhid.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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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提出强烈抗议，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在我看来，“纯粹”社 
会学所爱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社会现象与其内在动因割裂开来， 
把它看作是某种机械过程，正像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看作是某 
种自动装置一样。 

从里弗斯博士的主要著作及其《社会学中的残余》一文可以看 
出，对于一些关系密切而有组织的社会过程，他多半也是作为社会 
残余现象来研究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到社会行为的心智方面，而 
10 只是把社会过程作为残余现象来解释，又能指望从中获得些什么 
样的历史知识呢？里弗斯博士认为 ，一 种习俗“如果其性质不能从 
现实的效用中得到说明，而只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才得以为人所理 
解”，①那么，这种习俗就是一种残余。我想，这里所说的效用，大 
概是一种假定性的效用。因为一种习俗，如果只是在盛行这一习 
俗的人们中被认为是有用的，那它必须通过对现实条件的剖析才 
能完全为人所理解。故而，在断定某一习俗为残佘现象之前，有必 
要进行一番检验，看它是否能从现实条件中得到 说明； 而在这些条 
件之中，显然还应包括遵从这一习俗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如今 
之所以在早期历史研究中有许多任意做出的不科学的结论充斥其 
间，恐怕正是由于忽视了进行这样的检验。一些习俗之被说成是 
过去某些假想习俗的残存遗迹，只不过是因为在它们之间有某些 
外部特征相类似，而且往往是一些最表面的特征相类似；或者是因 
为它们仿佛是过去某些假想习俗的衍生部分或必然结果。读者在 
本书之中，例如在有关乱交假说、性羞涩和抢夺婚的章节中，将会 
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从总体上来说，本来我曾指望这类纯粹社 


① Rivers, in Sociolgical Revieit', vi.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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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解释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竟然从一位在该国 
社会学界几乎被奉为新派领袖的学者口中听 到：对 社会现象的研 
究，宁肯求助于以往的社会经历，也不愿去探究其潜在的心理作 
用，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说来也怪，极端忠实于社会学解释的人，也同样极端怀疑我们 
探究社会行为动机的能力。其实，人们的心理结构，尽管存在种族 
差异和个人差异，但在本质上则到处都是一样的。这明显地体现 
在：大 家全是人类这一种属的成员，并由其外部行为得以确证。诚 
然，其他民族的人们与我们的差异愈大，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愈少， 
要想弄清他们的行为动机也就愈加感到 困难； 而要去弄清其中的 U 
每一个细节，那更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了。但是，决定人们习俗的 
心理因素，并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这些心理因素，无论是一般的 
本能、情绪或感情，还是特定的思想观念，只要它仍然在起着主导 
作用，就应当是可以进行深人考察的对象。可是，里弗斯博士却坚 
持认为，要想弄清人们为什么遵行某些礼仪和节庆之所以显然是 
一项徒劳无益的工作，部分地是由于这一研究对象的抽象性质。 
他说 ：“一 个人若想直接去考察某一礼仪或习俗的潜在含义……他 
所得到的通常只是一些恍忽和模糊的 印象； 除非人们完全满足于 
其祖辈的状况，像祖辈原先那样行动。” ©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有 
些情况确实如此，但有些情况却并非如此，从土著居民那里便可以 
获得许多最有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解释并不总是始终如一的，其 
原因可 能是： 关于礼仪的真正起源，已部分地或全部地被遗忘了； 

原来产生这一礼仪的思想观念，已被新的解释所取代。但无论如 


① Idem ，in Sociological Review ^ i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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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应使田野民族学家减少其揭示所搜集资料之现实意义的热 
情； 而不管其意义是否本来的意义，它都能为我们深人了解当代人 
的思想观念提供某种启示，而这些思想观念本身也应成为重要的 
考察对象。不过，直接探究思想动机，并不是唯一的考察 途径； 从 
举行礼仪庆典时所使用的言语之中，可以获取某些有用的 信息； 从 
I 2 对盛行某种相似礼仪习俗的不同地区环境的比较研究之中，也能 
获得有关土著思维方式的牢固知识。不过，要获得这样的知识，必 
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 j 卩长期生活在你所考察的民族中间，并通晓 
他们的语言。在我看来，与其将探究社会行为动机的努力作为徒 
劳无益的工作予以放弃，不如承认并强调田野民族学家必须具备 
这样的先决条件，那对社会学才更有裨益。一个田野民族学家，即 
使在习俗的意义已模糊不清或已被遗忘的地方•只要凭借他对土 
著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的知识，便能使他做出有价值的推测。因 
此，我坚决反对我曾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一次会议上所听到的 、一 
位学者在宣读他论述某些未开化部落的论文时所提出的主张：即 
田野人类学家只应当致力于搜集事实材料，而把对这些材料的解 
释工作留给书斋人类学家去做。 

当然，对社会现象所作的许多心理学解释，或多或少都带有假 

设性； 但这不能成为对此不屑一顾的理由。假设性解释，对于关心 

文化混合的传播学派来说，并不比对进化学派更为陌生。就我所 

知，在进行猜度和推测方面，没有哪本著作能比里弗斯博士所著 

《美拉尼西亚社会史》 一 书显得更为豪爽大方的了。有无数事例说 

明： 探究某种习俗或礼仪的心理根源，要比断定它是否和如何作为 

民族交往和文化混合的结果而发生的问题容易得多。例如.有谁 

会怀疑为祈雨所举行的泼水仪式不是起因于人们思想的相似联想 
20 



律呢？而又有谁敢于断定这一仪式在世界上究竟是如何进行传播 
的呢？ 

人们对比较法经常提出异议的一个方面，就是运用这一方法， 
难以与充分而仔细地考证资料来源同时兼顾。毫无疑问，这里面 
确有几分道理。每个曾经广泛运用过比较法的社会学家，都有充 
足的理由进行 忏悔； 哪怕他只是与某些特殊的同类现象打交道，他13 
也难以像研究某个单一民族的专著作者那样能使自己所用资料经 
受严格检验。我在本书最初几版中曾经 强调： “由于社会学家在许 
多情况下难辨真伪，因而他必须容许在其引用的某些材料中可能 
会有不太精确之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格雷布纳博士竟然会抓 
住这一点，说我试图毫无顾忌地放手滥用资料。实际上，我想，其 
他学派的社会学家在引用资料方面同样也会通情达理地容许出现 
某些不精确之处。而且，即使对一位最苛求的评论家来说，要确定 
某一说法到底是否准确，通常都是不太可 能的； 甚至想对某位民族 
学作者的著作的一般可靠性做出公正的判断，往往也是十分困难 
的。例如，格雷布纳博士认为柯尔所著《澳大利亚种族》是一部毫 
无价值的著作，并责备我为什么要引 用它； 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在 
其所著《澳大利亚土著家庭》一书中对于所用资料是经过细心筛选 
的，而他却认为柯尔曾有极好的机会做过实地考察，并经常参考柯 
尔的这一著作。 

总的说来，我必须坦率承认，我本人从事田野调查愈久，便愈 
是不信任民族学例证。我在进行田野工作时，很早就定下一条严 
格的 规则： 从不接受当地土著居民以外任何人提供的 情报； 因为我 
发现，欧洲侨民的说法通常都不够真实。后来，我又定下一条规 
则 ：从不 利用外部落的人向我提供的有关某一部落情况而未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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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说明其来源可靠性的材料。其实，我对于自己尚不能与土著居民 
自由交谈以前而须通过翻译所搜集到的那部分资料（好在分量不 
大）也感到有点怀疑。至于在摩洛哥考察期间一路上始终陪同着 
我的当地翻译，他倒是一位聪明能干和绝对可靠的土著，而且英语 
讲得非常之好。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即使 是最好的翻译，有时 
也会忽略某些细节，有些细节虽很琐碎，但对正确理解所研究的习 
俗或信仰却往往具有重大意义；他有时也可能思想开小差，注意力 
不能集中；遇到难以直接翻译的地方，他所做的解释有时也可能不 
够准确。而且，我还养成了一个 习惯： 每次调查时，我都要把当地 
人提供的情况再全部向他们重述一遍，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偶 
而，我还故意说错，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借以检验材料的准确性。 
而所有这些，若是通过翻译，恐怕就难以做得很好。现在，我不敢 
说，我在引用别人的材料时，也能像我本人搜集材料时那样坚持资 
料准确性的标准。情况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许多田野人类学家 
都很少能让读者详细了解他们搜集资料的途径和方式。但是，没 
有人能否认，比较法只要慎重地加以应用，本身就能为研究者提供 
某种鉴别资料可信程度的标准一一即“多处重现，，标准。例如，泰 
勒曾经指出 ：“如 果有前往两个不同地区的两个不相干的人，一个 
是去鞑靼里亚的中世纪穆斯林，另一个是去达荷美的现代英国人； 
或者，一个是去巴西的耶稣会传教士，另一个是去斐济群岛的卫斯 
理派教徒，他们对其所访问民族相似的艺术、礼仪或神话的描述， 
情况都差 不多； 那么，就很难断定，或根本不可能断定.其一致性究 
竟是出于偶然的巧合还是蓄意的欺骗。’’① 


① Tylor , Primitive Culture , 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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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对比较法有一种抱怨，说它往往将文化现象从其所 
依存的有机整体上割裂开来，因而容易做出错误解释。习俗和信 
仰，并不是某些个人的所有物，而是属于其所在的整个社会 群体； 
它们所表达的，乃是其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所以，据说对它们不 
能用个人心理去作 解释； 为了使人理解，就必须根据所研究民族的 15 
文化和社会结构去做说明，而不要把它们从社会总体中抽取出来， 

却和其他民族的习俗或信仰放在一起，归为一类。我认为，在这些 
意见中，确有不少道理，但也有所夸大。我本人曾经发表过一种见 
解，认为就文明低级阶段而言，除了社会学的田野工作以外，没有 
任何其他调査研究能比针对某个亲缘部落集团中的某些特定社会 
现象或制度进行专题考察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了。这是由于所 
有社会现象并非孤立自在的，通常都要受到该族所在地方条件、自 
然环境、生活状况以及自身心理特点和习尚的影响。所有这些因 
素，在考察某个单一民族时，是比较容易探究的；而要在整个未开 
化世界去考察某种社会制度，并探究所有这些因素，那就会感到困 
难得多。 

我敢说，大多数运用比较法的著述，都包含有某些不太精确的 
资料，其错误往往在于只是根据事物的外部相似而将其归为一类。 
有一种倾向 认为： 不同民族之遵行相似的习俗和礼仪，系源出于相 
似的思想观念。这种看法虽然容易进行解释，通常也能进行正确 
的 分类； 但同时也容易做出不充分的或错误的结论。就拿庆典礼 
仪来说，应当考虑 到：尤 其在未开化民族中，人们以行动表达思想 
的方式是非常有限的，同样一种动作，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场 
合往往就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结婚仪式上，人们普遍爱用鸡 
蛋作为象征物，但含义有所不同 ：有时 是祝愿新人多生贵子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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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联想），有时是祝愿他们幸福美满或乞求天气晴朗（基于蛋色 
16洁白），有时是为了促使新郎得以顺利破贞（基于蛋壳性脆），有时 
则是为了促使新娘将来得以顺利 分娩； 而且很有可能，所有这些不 
同说法全都反映出其原始动机，或者反映出各为其混合动机的一 
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从我本人的著述（包括本书）之中，同样也 
能找到错误分类的 例子； 不过，挑别人的毛病总比挑自己的毛病容 
易一些，所以只好从我尊敬的同事所写的著作中挑个例子做些说 
明。 


哈特兰博士在其所著《原始父权》一书中 说：不 同国家都把沐 

浴作为一种求子的方法，这可能来源于古人的一种信念，即认为 

“怀孕是由性交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为了支持这一见解，除 

了其他材料以外，他还引用了我关于摩洛哥南方一个部落的报告。 

在那个部落里流行这样一种 习俗： 已婚妇女如求子心切，她就在仲 

夏节一连3天前往海边，每天都让海浪冲刷身子7次，便可获知她 

是否能够 怀孕； 而且，她还能得知，如果不能立即怀孕，她就永远不 

会生孩子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巫术已蜕变为占卜。显然，这 

一习俗是从摩洛哥另外一个部落那里传过来的。在那里，新娘在 

迁入新居的第40天，就前往海边，让海浪7次冲刷身躯，同时并向 

大海祈祷 ：“啊 ，大海老伯！我被精灵缠身，请赐予我儿女和健康 

吧！ ”可见，这样一些事实决不能拿来作为论证原始父权的例证。 

至少在摩洛哥，海水之被应用于求子，其作用只是间接的，即人们 

认为它可以祛除造成不孕的邪魔影响。这是因为人们迷信 ：一个 

妇女或动物之所以不能妊娠，那是由于受到邪魔的 干扰； 因而，运 

用驱除邪魔的办法便可治疗不孕，也正像运用这个办法可以祛除 

疾病或其他不幸一样。不过，为了减轻哈特兰博士的过错，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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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一点： 即在他所引用的那篇文章中，我没有专门谈到摩洛哥人 
关于妇女不孕的观点。这类情况可能较为典型。信奉比较法的社17 


会学家，之所以爱犯割裂事实另作解释的错误，多半是由于他们所 
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和完备的缘故。因此，他们所用方法的这 
个主要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田野工作者的勤奋努力来弥补（不 
仅搜集外在的事实材料，而且深人人们的思想感情），要靠专门研 
究单一民族的众多论著的发表来弥补。 

其实，研究某种文化现象在不同民族中的分布和专门研究某 
个特定的民族，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对立。在这里，同样只 
是由于研究课题不同，因而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而且，这两种研 
究还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专门研究某种习俗或制度的学者， 
必须感谢专门研究某个民族的专家为他提供其细致调查的 成果； 
'而着重揭示事物一般相似性的比较研究，则通常可以帮助其知识 
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专家去解释他所难以充分理解的事实材料。 
从我们刚才谈到的一点去批评比较方法是很容 易的； 但是，对于任 
何研究人类文明的现代学者来说，要想漠视其研究成果恐怕也是 
不可能的。迪尔凯姆教授及其门生的著述之得以普及，正应归功 
于他们所严厉批评其方法的进化派学说，这难道不能说明他们的 
批评有点夸大其辞吗？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极 
其重要的 事实： 即所有不同民族全都属于同一个动物种属，因而所 
表现出来的相似性必然要比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全部差异性 
具有更为深厚的根基。不用比较法，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揭 
示这些相似性呢？又有别的什么方法能够将一般性特点与地方性 
特点区分开呢？而且，不考虑到人类种属的心理特点，我们又怎么 
能充分地说明社会环境本 身呢？ 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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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俗和信仰，并不是与社会机体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只要 
谨慎从事，完全可以将它们抽取出来而加以比较研究。而且，无论 
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指望从混有地方性特点的事物中发掘出整个 
人类种属的共同因素。 

但是，如果说法国社会学家（不算根纳普，他不属于迪尔凯姆 

学派）过低地估计了人类心智的同质因素，那么，我则认为，他们在 

另一方面却有点过高地估计了群体心智的同质性。一个民族的心 

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与活动这一事实的 

影响，这是没有人怀疑的真理。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习俗、信仰 

或宗教时，就包含有对这一真理的 承认； 而且，我们应用这些术语， 

要比巴斯蒂安应用“民族观念”一词早得多。不过，我们不要忘记， 

任何社会内部思想行为的同质性都不是绝对的。这不仅对文明人 

说来是这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未开化人说来也是这样。唐纳 * 

博士曾经 指出： 萨莫耶德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关于人们死后亡灵命 

运的观念，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就有很大不同。有一次，他专门向我 

谈及灵魂观念。他说，甚至在一个只有五六百人的小部落中，情况 

也是这样。有一位土人跟他详细地叙述了彼岸世界的情况，其内 

容都是根据他本人梦中所见而编造的 。 兰德曼博士也曾告诉过 

我，在讲基瓦伊语的巴布亚人中，他经常注意到他们习惯上的差 

异，不仅在同一部落（或村落）的不同群体之间有所不同，甚至在不 

同个人之间也有所不同。例如，有一位土人对他说 ：“捕 捉海牛 ，一 

个人有一种方法，另外的人有另外的方法。”在他们的庆典礼仪之 

中，有一些是整个部落所共同奉 行的； 还有一些与 农耕狩 猎或其 

19 他活动有关的仪式，则仅仅为某些家庭或个人所遵从，这是由于他 

们直接或间接地在梦中受到某个精灵或鬼魂的点化。兰德曼博士 
26 


认为，在每一具体场合，对于某些习惯和信仰，很难区分哪些是共 
同的，哪些是个别的。鉴于这样的区分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都难 
以找到，民族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提高警惕，不要过于随便地使 
用“集体观念”(或法国社会学家所偏爰的“集体表象”)这样一类术 
语。 


在本书第1版写成的那个时候，进化学派所普遍爱犯、而某些 
作者至今仍然在犯的一个方法论错误，就是没有充足的例证而只 
是根据在若干未开化民族中盛行的某种习俗或制度，或者根据某 
些被认为是其残余的事例，便轻易地断 言：这 种习俗或制度乃是从 
整个人类一度经历过的某个发展阶段延续下来的一种遗风。例 
如，有一种“乱交假说”认为，原始人生活在部落或游群中，所有的 


男人可以同所有的女人发生性交关系，在那里没有个体婚姻存在， 
儿女为部落所共有。而提出这种假说的根据，首先只是某些旅行 
家和古代作者关于某些民族据说曾经或正在盛行这种习俗的记 
述，其次则是若干被认为是这一习俗残余现象的事例。波斯特博 
士在其所著《原始时代的两性共有制和婚姻的起源》一书中走得更 
远。他从未作过令人满意的论证，便武断地认 为：“ 一夫一妻制的 
单偶婚，起初到处都起源于纯粹的妇女共有制，其后曾经历过有限 
的妇女共有制、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等中间阶段”；不过，他后 
来曾对这一观点做了修改。路易斯 • 亨利. 摩尔根在其所著《人20 
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中，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进化过程， 
至少提出了 15个正式阶段，其主要依据就是：早在人们具有“一夫 
一妻婚姻和现代意义家庭这样一些知识”以前，还有一系列习俗和 
制度存在和盛行。抢夺婚被认为是原始的和一度普遍存在的娶妻 
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人类早期的群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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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以 及早于父权制存在的母权制阶段。 

现在，道理已很明白，除非我们能够断定产生某一社会现象的 
原因是普遍起作用的，否则，就无法断定这一社会现象过去曾经普 
遍存在过。因此，我们在探讨这类问题时，首先就应找出社会现象 
的 原因； 然后再从原因的普遍性推测现象本身的普遍性，而且还应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起作用时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牵制和干扰。我 
们通过这一途径可以做出十分肯定的结 论：在 母亲及其幼儿之间， 
通常具有亲密的 关系； 这是因为决定这种关系的原因，在人类这样 
的哺乳动物中间经常都在发挥作用。鉴于同样的理由，使我也能 
提出一种假 设：即 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自太古时代便已存在, 
很可能早就存在于我们人类以前的动物祖先之中，这是因为年幼 
的子女需要照管和保护，以及原始群体生活中经常存在的谋生困 
难。不过，这后一种推论的根据不如前一种那样坚实牢固，因为对 
父亲照管的需要，不像对母亲照管的需要那样必不可少。另外，关 
于抢夺婚、群婚和母权制存在的原因或假想原因，也不是完全令人 
信服地就可以认 定：其 中某一习俗曾在人类文明的某一阶段是普 
遍存在过的；那就更不用说乱交习俗了。至于乱交作为两性关系 
的一种独特形式，是否曾在某一个别民族中流行过，也是极其令人 
21怀疑的。 

可见，比较法以及运用比较法的方式，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不 

过，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以及运用这一方法可能导致的错 

误，决不能证明提倡其他方法的人通常对这一方法所采取的傲慢 

态度是正确的。比较法的弱点和缺陷是容易发现的，因为它已被 

广泛地运用了半个世纪 之久； 而且，我还认为，通过这一方法所取 

得的许多重要成果，已充分证明了它的功劳。为了对某种方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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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它进行充分的检验。但不能说，对法国学 
派的社会学方法或德国学派的民族学方法（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理论探讨的对象而不是实际应用的方法），已经进行过这样的 
检验了。至于法国学派的方法，我不禁 要说： 它已超出合理范围而 
具有令人不安的扩张倾向。运用这一方法的学者，通常都不满足 
于将其结论局限在某一地区的社会现象，而把他们的方法看作是 
取得更大规模成果的直接手段。例如，迪尔凯姆教授给他专门论 
述澳大利亚图腾制度的著作，加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 书名： 《宗教 
生活的原始形 式》； 并自信不疑地 断言: 这种制度包含有“一切高深 
宗教底层中所有的伟大思想和主要的礼仪规则”，从而挑起了一场 
关于一般宗教问题的 论战； 他相 信：你 只要仔细研究某一个民族的 
宗教，就能比通过泰勒或弗雷泽的比较法更好地掌握一般宗教生 
活的主要原则。这几乎是说，只要有了某种社会学的直观，便可以 
取代比较法的归纳。其实，只要运用得当，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 
特殊问题可以 解决; 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并无对抗可言。同时，每一 22 
种方法又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局限。这是因为问题通常都是很复杂 
的，而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又是十分有限的。 

至于说到本书的专门论题，还应作点补充，即研究人员必须在 
探究社会现象的心理原因之外，去努力发掘这些现象的生物学基 
础。就我所知，婚姻植根于本能，只能用生物学事实才能予以阐 
明； 同样，为了阐明许多与婚姻有关的特殊习俗和规则，也须引用 
生物学事实 专门与人类及其近亲有关的或较为一般性的生物 
学事实。这类本能的形式，完全出于物种的需 求：这 同样也是以各 
种解剖学和生理学因素为依托的。无论是对于具有本身特点的性 
本能来说，还是对于同婚姻有关的其他本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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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究婚姻问题的论著有很大一个缺陷，就是完全忽略了问题 
的生物学 方面； 甚至于直到现在，尚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泰勒 
在评论本书第一版时曾经 指出： 这本书的显著特点就是“致力于将 
人类学的生物学方面和文化方面结合为一个完整的体 系”； 他还补 
充 说道： “对于这种成效卓著的探讨，其价值是无可怀 疑的； 当人们 
朝着这个方向去探索时，它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本书的这一版 
中，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比以前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不过，在这 
里绝不像人们所误传的那样，是什么拿生物学类推法去解释社会 
的 进化； 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揭示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生物学基 
础。同时，我们也充分地注意到人们的思想和信仰对于婚姻习俗 
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近20年来在社会学界已经有了较多 
23 的阐述。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工业文化的影 
响。因为婚姻不单纯是两性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经济制度，或多或 
少地必然要受到生存资料的影响。 

我不打算讨论婚姻的所有方面，主要地只是谈谈以下几个问 
题 :婚姻 的起源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诸如性周期、各种被作为原 
始乱交确证的事例（被当作过乱交生活的民族实例、婚前不贞、初 
夜权、宗教性卖淫、租妻换妻、节日性放纵、类别式亲属制度、 母权） 
和男性 嫉妒； 结婚率和结婚 年龄； 独身 生活； 表现在独身生活与某 
些婚姻习俗上的性羞涩 ； 求偶及其不同 特点； 吸引异性的原始方 
法；受爱憎影响的性选择，以及基于性嫌恶的外婚制规则和内婚制 
规则；缔结婚姻的方法，诸如抢夺、协议、给予女方以某种形式的补 
偿（以亲换亲、提供劳务、付给金钱、馈赠礼物）或交换 礼物； 嫁妆； 
婚姻 礼仪; 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群婚制和其他群 
婚关系；婚姻维系期和解除婚姻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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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我将分别予以探讨，并充分考虑到处于不同文 
明阶段的各族人民的习俗或法律。但是，我不准备涉及现代各个 
文明民族婚姻法的细节，因为相对来说它理论意义不大，而在一般 24 
法学著述中都容易找到。在叙述过程中，我将尽可能地把属于同 
一族系的民族或住在同一地区的民族归为一类，集中探讨;但在另 
外一些场合，当对某些习俗或信仰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甚至在同 
一段落，我又将毫不犹疑地同时涉及到属于不同种族的、彼此相距 
甚远的、处于不同文化水平的民族。这在某些方面并不是很好的 
方法； 不过，我得恳请读者参考一下达尔文和其他一些生物学家的 
做法，他们在处理某些特殊的生物现象时，往往也是征引属于不同 
物种的动物作为例证，并由此而成功地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结论。 

只要条件允许，我将照例是首先对我所探讨的现象作一番叙 
述性的说明，谈谈它出现于不同民族之中的实际 情况； 然后再进一 

步探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 

原因。当然，我完全清 楚：这 些说明可能是很不充 分的； 可能只涉 
及到某些方面，而不是所有 方面； 可能是部分地或整个地带有猜想 
和臆测成分。假若我没有通过民族世系或文化接触去追溯某一现 
象的共同来源，这决不等于我就是断定没有这样的共同来源。恰 
恰相反，每当我作为特别项目谈及某种现象（诸如性本能、男性嫉 
妒、女性羞怯或家庭）的时候，我都认为它们是有共同根源的。例 
如，当我谈及印欧语系各民族中相同的婚姻礼仪时，我从来没有考 
虑它们会各有独自的来源。不过，要想为各种各样的婚姻习俗全 
都找到故乡和家园，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是最劳而无功的了。 

我所遵行的这一方法，通常需要列举大量事实。我之所以引 

用这些事实，并不像某些评论所说的，只是为了说明作者某些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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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而是因为这些事实材料乃是整个理论和学说得以确立的 
基础；尽管这需要读者阅读时付出极大的耐心，但也是难以避免 
的。此外，一般公众或许还会对书中所谈到的某些事实提出异议， 
25认为有点伤害人们的羞耻心。然而，隐瞒真理乃科学之 大忌； 对事 
物的奥秘采取冷漠态度而加以掩盖，犹如一本正经地给裸体雕像 
披上一件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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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葚 
賵圃的起通 

婚姻，通常被作为一种表示社会制度的术语。因此，可以给它 
下这样一个定义 ：得到 习俗或法律承认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或数 
女相结合的关系，并包括他们在婚配期间相互所具有的以及他们 
对所生子女所具有的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因民族 
而异，故而不能全都包括在一个通用的定义之中。不过，各个民族 
又必然有着某些共同的东西。结婚总是意味着性交的权利 ：社会 
不仅允许夫妻之间 性交； 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认为彼此都有在某种 
程度上满足对方欲望的义务。但是，性交的权利，并不一定是排他 
性的。从法律观点上看，很难说婚姻具有排他性，只有与别人通奸 
被认为是一种足以使婚配一方提岀离婚的罪过，而事实上并非总 
是这样。 

同时，婚姻不仅仅规定了男女之间的性交关系，它还是一种从 
各方面影响到双方财产权的经济制度。在可能和必需的范围内， 
供养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职责；同时，妻子和子女也有义务要为他27 
做事。丈夫通常有权支配妻子和 子女； 但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支配 
子女的时间是有限的。父母的婚姻往往决定了新生儿在其所属社 
会结构中的 地位； 但是，如果考虑到非婚生子女在血统、继承权和 
继承顺序上经常得到同样的对待，那么，婚姻对于子女社会地位的 
影响，并不像人们有时强调的那样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最 


33 



后，男女之间的结合必须根据习俗或法律规则被确认为正式婚姻， 
而不管这些规则是什么样的规则。缔结婚姻一般需要征得当事者 
本人或他们父母的同意，或者必须得到他们本人及其父母的一致 
同意。这些规则也许要求男方给予女方一笔彩礼，或者要求新娘 
父母为新娘置办嫁妆。这些规则也许规定结婚要举行某种特定的 
婚礼仪式。一对男女的结合，如果不具备习俗或法律所要求的条 
件，就不被看作是夫妻。 

至于说到婚姻制度的起源，我想它很可能是从一种原始习俗 
发展而成的。我相信，甚至在原始时代，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或 
几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习性，他们彼此发生性交关系，共同 
28 养育子女，男子是家庭的保护者和抚养者，女子则是他的助手和子 
女的养育人。这种习性首先由习俗所认可，继而得到法律的承认， 
并终于形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为了从法律观念上追溯婚姻的最初 
来源，我们就必须探索婚姻从中孕育而生的这种习性的起源。 

类似的习性，在动物界的其他许多种属中也有发现，不过在最 
低级动物中则未曾见到。在为数众多的无脊椎动物中，两性之间 
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极不固定的，甚至母亲也几乎免除了照顾后代 
的一切烦劳。最高等级的昆虫，其卵是靠太阳的热力来孵化的，而 
雌虫在多数情况下对她的子女甚至连看也不看；她所关心的只限 
于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产卵，把卵紧附在某些物体上面；如果需要 
保护，也只是将它们加以覆盖即可。不过，仍然有几个种属的昆 
虫，母亲必须为其子女准备好食宿。某些雄虫也和雌虫一起参加 
这一工作，甚至还守卫虫卵。比如西班牙異虫，在羊鸯堆下面挖一 
个洞穴，并从粪堆上收集 食物； 法布尔也认为，“雄性帮助它的配偶 

搜寻和贮存食物……但只要窝里已有足够的食物，它就退回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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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躲到什么地方谨慎地休息去了，把其余的事让给做母亲的去 
管。它参加家庭活动的任务就此完成。” ® 

在最低等的脊椎动物中，父母的照顾也是几乎没有听说过的。29 
大多数种属的鱼卵，从一开始就不靠它们的父母来孵化，而是靠它 
们自己；但有许多真骨类鱼算是例外，雄性通常担负起做父母的责 
任，例如他筑一个巢，并小心翼翼地守卫着母真骨鱼所产 的卵； 而 
某些雄性海鲇则把卵藏在宽大的咽喉里。大多数爬虫把它们的卵 
产在太阳晒得到的苔藓或树叶上，卵产下后便不管了。但有几种 
大毒蛇的做法比较奇特，它们把蛋下成一堆，然后自己则在蛋堆外 
面绕成一圈。莫里斯博士观察到，雌性鳄鱼以及某几种水蛇，还随 
身推带它的蛋甚至幼仔。 

在较低的脊椎动物里，由父母共同照顾其后代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据米 尔恩. 爱德华兹介绍，苏里南的蟾蜍，雄性则帮助雌性 
产卵； 而埃斯皮纳斯也观察到，某些海龟“在产卵时节，雌性在雄性 
的陪伴下来到海滨沙滩上，挖筑一个灶形的巢，让太阳的热力使龟 
卵孵化。” @ 但两性的关系很容易发生变动，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普 
遍的规律。雌雄于交配期在一起，但交配之后又分开，彼此不再有 
什么关系。 

大多数鸟类的情况则很不一样。雌鸟与雄鸟不仅在繁殖季节 30 
同居一处，而且在这以后仍然如此。亲鸟爱护幼鸟的本能达到非 
常强烈的程度。雌雄鸟互相帮助，共同筑巢，雄鸟通常去寻找建筑 
材料，雌鸟搭窝。在履行繁殖季节的无数职责方面，雌雄鸟分担所 


① Fabre, Life and Love oj the Insects » p. 67 

② Espinas T Des societes animales , p,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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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作。孵卵主要由雌鸟完成，而不是雄鸟。@一般地说，雄鸟 
也帮助他的伙伴，当雌鸟需要离开鸟窝一会儿，雄鸟则代替她孵 
蛋，或者向她提供食物并保卫她。幼鸟孵出后的头几天，大多数鸟 
类很少长时间地离开它们的幼鸟，只是为了寻觅食物时才离开。 
如果遇到危险，做父母的都勇敢地保护其子女。直到不能自立的 
时期过去之后，幼鸟已长大了一些，并被教会 飞动； 只是在能够展 
翅飞翔之后，它们才离开鸟窝和它们的父母。 

的确，有几种鸟类从出壳的头一天起，就没有父母的 照顾； 而 
某些种属，像鸭类，通常是雄性把家庭责任留给雌性。但总的来 
说，都是双方共享幸福和苦难。布雷姆相信，除了鹑鸡科和其他少 
数几种以外，大多数鸟类一旦配对就不再分离，直至一方死去。他 
高度赞美这种模范的家庭生活，以至于热情地宣 称：“ 纯真的婚姻， 
只能在鸟类中找到。” @ 

大多数哺乳动物不能与鸟类相比。毫无疑问，母亲都能非常 
热心地关怀她们的幼仔，通常都能以深切的母爱来哺育 它们； 但 
是，多数种属的两性关系，只限于交配期间。有时，雄性对待它的 
后代好像对待敌人一样。不过，仍有好多种属，雌雄之间的联合是 
较为长久的，诸如鲸、海豹、河马、平原鹿、王羚和其他一些小羚羊、 
驯鹿、松鼠、鼹鼠、獴，以及一些食肉动物，如几种猫和貂、美洲豹、 
狐狗，可能还有狼。所有这些动物的雌雄两性，据说都一直是生活 
在一起的，甚至在生了幼仔以后，雄性仍是家庭的保护者。 

在灵长类动物中，这是通常的情况。据马达加斯加的土著居 


① 然而，鸵鸟则是奇怪的例外，是雄性（而不是雌性）孵在蛋」 ： ，并养育幼鸟 
(Brehm, Bird-Life, p. 324 )。 

② Brehm* Bird-Li fe ^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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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言，狐猴的某些种属，雄性和雌性共同喂养它们的幼仔。不 
过，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尚有待证明。据伦格介绍，蜘蛛猴似乎整 
年不管什么季节都成对地在一起生活，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发现雌 
雄两性呆在一起。卡拉雅吼猴、卷尾猴、蛛猴，很少甚至从来都不 
单个呆在一个地方，通常碰到在一起的都是整个家庭。钩爪猿的 
雄性往往也帮助雌性照顾幼仔。 


莫斯科夫斯基在最近出版的苏门答腊游记里介绍说，较高级的32 
猴类或猿类通常生活在包括有父母及一两个幼仔的家庭里。他说 
他经常目睹这一情况，但可惜说不出它们究竟属于何种特定的种 
属。马来人告诉迪尔德，年幼的合趾猴在尚无自助能力时，是由其 
父母背着的，父亲背儿子，母亲背女儿。后来，迪尔德也发现这是真 
的。 C . 德克雷斯皮尼于1870年在加里曼丹北部旅游时，关于猩猩 
是这样描 写的： “它们生活在有雄性、雌性和一个幼仔的家庭里。有 
一次我发现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幼仔•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许多，我 
以此来证明其家庭关系至少存在两个季节。它们在树上筑巢，这巢 
就筑在它们觅食的地方。据我所见，在铺满干树叶的巢里，只住有 
雌猩猩和幼仔，而雄猩猩则在同一棵树或附近的树杈上过夜。在整 
个树林里，巢穴很多，因为每个巢穴都只用几个晚上。猩猩过着一 
种流浪的生活。” $ 可是，据拉贾.布鲁克所说，这些猿类“从未见到 
有好几个呆在一起，一般都是单独一个，只是偶而见到雄性和雌性 
结伴而行。” @ 莫尼克说，那些年老的雄猩猩一般只在发情季节与雌 
猩猩住在一起。霍纳德写道 ：“猩 猩习惯于独居，老年雄猩猩经常都 


① de C'respigny, “On Northern Borneo”，in Proceed. Roy. Geo. .Sor. xvi. 177. 

③ Brooke, Narrative of Events tn Borneo and Celebes from the Journals of James 
Brooke . i.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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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独呆在一个 地方; 也很少见到两个成年雌猩猩生活在一起。有 
33两次我发现一群有三个猩猩，其中一个是老年雌猩猩，她带着一个 
正在吃奶的幼仔，另一个则是她的较大的孩子，大约有一岁半左右， 
但它仍不能离开母亲而独立生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幼猩猩要到 
将近两岁的时候才离开母亲这个说法与布鲁克所说的相一致，即 
一个成年的雌猩猩带着一个吃奶的幼猩猩，身旁还跟着“另外一个 
两岁大的小猩猩(可能是她的前一个孩子)”。©华莱士也从来没有看 
到有两个成年猩猩生活在 一起; 但他也曾 发现: 有时是雌猩猩，有时 
则是雄猩猩带着未成年的幼猩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小猩 
猩不可能没有父母的照顾。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关大猩猩的报导较为一致。根据萨维 
奇的介绍，这些猿类过着小群生活。不过，他的材料提供人则说， 
每一群里只有一只成年的雄性大猩猩。“据说，雄性大猩猩一旦发 
现敌人，它便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声，这叫声穿过森林能传得很 
远……而雌性大猩猩及其幼仔则在叫声发出后，很快便藏匿 起来； 
然后，雄性大猩猩便狂怒地接近敌人，急促地连续发出几声怒 
吼。” @ 可是，据施魏因富特说，大猩猩并不是成群地出现，而是成 
对地生活或者独居，只有幼小的大猩猩才偶尔成群地呆在一起。 
迪夏尤发 现：“ 大猩猩几乎经常是一只雄性与一只雌性生活在一 
起，只有年老的雄性大猩猩有时是独自一个在游荡 。”④ 温伍德 • 
里德也说，雄性大猩猩“有时独自出现，有时则有一只雌性和幼年 


① 

②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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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nday，Two Years in the Jungle, p. 402 sq. 

Brooke, op, cit. i. 221. 

Savage, Description o f Troglodytes Gorilla , p. 9 sq. 

Du Chaillu *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Equatorial A frica <, p. 349 




大猩猩陪着” 。$他 还听说，当大猩猩的家庭成员爬上一棵大摊去 
摘吃果子时，年老的父亲仍然坐在树下守候。当雌性大猩猩怀孕 
时，雄性大猩猩则在离地面15至20英尺高的树杈上搭一个 窝棚； 
在雌性大猩猩产仔以后便弃窝而去。根据冯•科彭费尔斯所说， 
雄性大猩猩整个晚上都蹲伏在树脚下，背靠着树干，这样便可以防 
止豹类夜间袭击树上的雌性大猩猩和它们的幼仔。有一次他观察 
到一雌一雄带着两只不同年龄的幼年大猩猩，较大的有6岁，小的 
只有1岁。 

格思里先生在喀麦隆时，曾听到当地布卢部落的土人谈到一 
些有关大猩猩生活习性不同的描述。根据这一报导，“喀麦隆的大 
猩猩只与很少的同类相伴而居，这几乎不能说成是家庭，除了年幼 
的大猩猩一般有两三只或三四只呆在一起以外，大猩猩有时也集 
结为大群，但很少有超过12只以上的。最多时也绝不会超过十五 
六只。一般的小群大猩猩，通常包括一只雄性和一两只或两三只 
雌性 ，以 及它们的几个孩子。一个拥有六七个成员的群体，里 面可 
能有两只成年雄性大猩猩。当幼仔长大以后仍留在群体之内。当 
年老的大猩握一旦遭难或身体太弱而不能跟群体一起活动时，它 
便离开群体，独自度过佘生。”当大猩猩的家人受到当地土人的威 
胁时，它便会向他们进攻。格思里先生说，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大 
猩猩家庭受到两个布卢人进攻。那只年老的大猩猩首先帮助其家 
庭成员撤出险境，然后回来与那两个人战斗。’’② 

从这些报导可以清楚地看出，大猩猩是以家庭为单位过活的。 35 


① Reade ，Savage Africa T p. 214. 

② Jenks, “Bulu Knowledge of the Gorilla and Chimpanzee," in American An¬ 
thropologist ,N. S. xiii. 56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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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包括一只成年雄性大猩猩（据说有时为两只），一只或几 
只雌性大猩猩，以及一只或几只不同年龄的幼年大猩猩；而那只成 
年的雄性大猩猩即作为父亲守卫、警戒和保护它的家庭，并为它们 
建造窝巢。黑猩猩的生活习性也与此十分相似。施魏因富特说， 
这种类人猿也是有时成对、有时一只独自在一处，只有年幼的黑獲 
猩偶尔才成群地呆在一起。据萨维奇说，“在同一棵树上或在附 
近，很少见到有一两个以上的窝巢；偶尔也看到过五个窝巢，但那 
是非常特殊的例外，不能说这是它们的‘村落’……它们更多的则 
是成对地，而不是成群地在一起生活。”他还说，“经常可以看到那 
些‘老家伙’坐在树下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友好地聊天，而‘它们的 
孩子’则在它们周围跳来跳去，发疯似地从一个树枝荡到另一个树 
枝上。”叫马 • 科彭费尔斯说，黑猩猩也像大猩猩一样，雄性要为雌 
性及其幼仔在树上搭巢，而自己则在下面的树杈上过夜。格思里 
先生从当地人那里得知，喀麦隆的黑猩猩成群地过活，如同大猩猩 
一样；但“年老的雄性黑猩猩最后则变为独居，而那些正在成熟的 
幼年黑猩猩仍然留在亲属群体内” 

如果要问为什么在某些动物种属中，雄性和雌性不仅在交配 
季节生活在一起，而且直到生了幼仔以后仍然生活在一起，我想以 
下答案是比较正确的。它们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本能，这种本 
能来源于自然选择过程，因为它们有保护后代从而延续其种属的 
倾向。这就说明为什么雄性必须要同雌性及幼仔生活在一起，并 
36 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照顾。尽管维持种属的生存还有许多别的方 


① Savage, “On Troglodytes niger，’’ in Boston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 iv. 
384 sq. 

② Jenks ， loc. cit.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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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对某些种属的生存来说，丈夫和父亲的本能，如同母亲的感 
情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缺少父母照料的场合，我们肯定会发 
现其他的补救办法。在无脊椎动物、鱼类和爬虫类中，父母双方对 
待它们后代的态度一般是十分不同的。大部分幼儿还未及成年就 
死去了。但它们所产之卵的数目与夭亡的数目是有一定比例的， 
从而使其物种得以保存下来。假如雌鱼所产下的每一粒鱼卵都能 
受精并孵化出来，海洋再大，也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生物。爬虫类 
的卵不需要母亲的照顾，受精胚胎靠太阳的热力来 发育； 其幼儿一 
出世就有自助能力，可以与成年者过同样的生活。鸟类则不然，父 
母的照顾是绝对必要的。胎儿发育和幼鸟保护的第一需要，是均 
衡而持续的温暖，因而，雌鸟几乎是经常需要雄鸟的帮助。雄鸟供 
给雌鸟食物，有时为了让雌鸟休息而代它孵卵。在哺乳动物中，子 
女在最幼弱时期决不能没有母亲的照顾，而父亲的帮助一般地说 
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种属中，如海象、大象、美洲野牛和蝙 
蝠，以一种看来很奇特的方法代替父亲的保护， g 卩母亲们带着她们 
的幼仔结成大群共同生活，而不与父亲在一起。 

在类人猿中，有些很明显的事实可以说明丈夫和父亲保护的 
必要 ：一是 幼仔数量少，雌猿每胎只产一仔；二是幼年期长，据说猩 
猩要到15岁才算成熟。如果说猩猩的家庭生活较之大猩猩和黑 
獲獲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 
临的危险较少。据莫尼克说，“在加里曼丹，除了人类之外，猩猩没 
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敌人。”①因为它的力气很大。拉贾•布 37 
鲁克 也说: “如果有人激怒了它，一只老年雄猩猩也敢于进攻一个 


① Mohnike, loc. cit. p. 8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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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 ® 最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类人猿没有一种能被称 


为群居动物。在这一点上，它们不同于较小的猴类。其原因可能 


正是因为它们的体形较大。这一方面使得群居的防卫作用显得没 
有什么 必要； 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以致大群生活 
在一起时谋食较为困难。据说，大猩猩很少在一个地点停留两夜。 
为了寻找食物，每个家庭都得在丛林中到处游荡。萨维奇博士告 
诉我们，在有大量果类成熟的季节里，黑猩猩聚在一起的数目就会 
增多，这似乎说明，这些黑猩猩的各个家庭平时之所以分开过着单 
独的生活，主要是由于它们在一年中的其他季节较难获得食物。 
如果像当地土人所说的，喀麦隆的黑猩猩是过着群居生活的话，那 
么，这种较大的群居体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大森林提供了充裕 
而多样的食物，黑猩猩一般感受不到饥饿的困扰。”② 

当我们从高级猿类进而观察人类时，也遇到了同样的现象。 
在最低级的未开化人和最高级的文明人中，我们发现家庭都是由 
父母和子女组成的，而且，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和供 养者。 的确， 
也有许多报导谈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些民蔟至今生活在或曾经 
生活在一种没有任何家庭纽带的乱交状态 之中； 有许多习俗被说 
38 成是以往乱交状态的 遗风； 并且还有人提出了关于乱交生活曾普 
遍盛行于原始人中的假说。在以下的章节里，我要证明大多数有 
关这类问题的报导显然都是不准确的，其中没有一篇被证明是真 
实的，哪怕是多少接近于真实。所谓早期乱交的遗风，完全可以用 
比这更为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解释。关于原始人类处于乱交阶段的 


① Brooke ， op. cit m i. 225. 

② Jenks ， Bulu Knowledge of the Gorilla and Chimpanzee，” in American An^ 
thropologist , N* S. xiii.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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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不仅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与我们大家所了解到的人类早期生 
活状况正好相反。不过，只是在某些民族当中，小孩与舅父的关系 
无疑要比他们与父亲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些。 

据说，在少数地方流行一种特殊的 风俗： 妻子都不是与丈夫住 
在一处，而是与她的母系亲属住在一起，丈夫要到妻家去拜 访她； 

生下的孩子就留在她的身边。在苏门答腊的马马克人中，他们分 
为许多外婚氏族。据说，丈夫和妻子通常都居住在各自的氏族里， 
只是有时丈夫要到他妻子家里去拜访。一家之长是妻子的大哥， 
而做丈夫和父亲的则不能算做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不过，他们 
的婚姻关系，不仅是一夫一妻制的，而且至死不变。在同一个岛上 
的巴东高地，在属于同一血统的马来人当中，也有一种类似的习 
俗。据说，婚姻生活仅仅以走访婚的形式出现。丈夫通常要到妻 
子家里干活，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他白天来，帮助她在稻田里耕 
作，并和她一起吃午饭。如果他是一个钟情的丈夫，他通常会在晚 
上秘密地来到妻子的房里，和她住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清晨。一般 
说来，他不能充分地供养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这里，就责任和权利39 
而言，孩子的舅父才是他们的父亲和一家之主。在阿萨姆邦贾因 
蒂亚山区的辛滕人中，丈夫也是要到妻子的母亲家里去拜访他的 
妻子。据格登少校说，“在乔瓦伊，有人告诉我，丈夫只有在天黑以 
后才到岳母家，他不吃饭，不抽烟，甚至也不在那里吃槟榔，他所考 
虑的是因为他没有用他劳动所得去供养这个家。他若在那里分享 
食物或其他茶点是失礼的。”①在马拉巴尔的纳亚尔人中，实行一 
种一妻多夫制，妻子与丈夫或情人分开居住，丈夫们或情人们则根 


① Gurdon ， Khasis%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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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们的协议与她同居。他们要供养她和孩子们。但由于某些原 


因，所有父亲的责任往往都被忽视了，孩子们都是在舅父抚育下长 
大的。甚至今天，当一妻多夫制在纳亚尔人中几乎已完全绝迹时， 
仍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妻子依然住在她自己的母系家族里，其丈 
夫只能在晚上到她房里与她幽会，第二天一早即回家。从严格的 
法律观点来说，妻子和孩子没有权利要求丈夫和父亲担负起赡养 
的责任。然而，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几乎是普遍性的规则来说，自 
然是很少的例外，决不能认为这是母系民族男女关系的典型代表。 
至于纳亚尔人，他们的独特风俗似乎与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着密切 
的关系。 

40 经常听说，母亲的兄弟比父亲对孩子拥有更大的权力，或者说 

父亲的权力非常有限，甚至等于零，尽管孩子们至少在早期与他们 
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是哈特兰博士在关于非洲各民族的报告中 
谈到的。据说，在象牙海岸的阿拉迪亚人，洛安戈人，下刚果的伊 
加尔瓦人，金本达人，上几内亚的埃维人，阿比西尼亚北部的库纳 
马人，斯瓦希里人，蒙巴萨内地的瓦尼卡人和新不列颠岛加泽尔半 
岛的美拉尼西亚人当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可是，当父亲和孩 
子住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对孩子毫无权威可言吗？这是很难令 
人信服的。据托德先生报导，在班巴拉人当中，凡“正式婚配的，，妻 
子，其所生的孩子属于 舅父； 而花钱买来的妻子，其所生的孩子则 
属于父亲。尽管原配妻子所生的孩子长到七八岁之后，可以去找 
他们的舅父，但是，“只要孩子跟父亲在一起住，父亲就是至高无上 
的。” ® 差不多可以说，居住在刚果河流域的其他土著部落，以及加 


① Torday, Camp and Tramp in African Wilds ,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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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尔半岛的沿海民族，他们那里的小孩长到一定的年龄就要搬到 
他们舅父的村子里去。据威克斯先生说，在下刚果，当孩子长到十 
四五岁时，他的舅父便带一葫芦棕榈酒送给孩子的父亲，即可将孩 
子领走。而“父亲无权拒绝让孩子跟他舅 父走； 但孩子自己可以拒 
绝去，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继续留在父亲身边。” ®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那些将舅父之拥有无限权威归因于排斥41 
父权的说法，必须持慎重态度。旅游者们自然会对存在于欧洲家 
庭制度与其所访问民族家庭制度之间的差别产生极深的印象，因 
而有可能对实际的差异夸大其词。由此可以解释在他们的报告中 
为什么时常可以发现某些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吕埃勒博士说，在 
法属西非的洛比人当中，尽管孩子们与父母同住，但却属于舅父。 
而在另一页上我们则 看到： “父亲是家庭里的唯一权威，他是实际 
的掌权者，必要时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如果夫妻离婚，所有6岁 
以上的孩子全归父亲。关于奴隶海岸②操埃维语的民族，埃利斯 
少校在一个地方告诉我 们：“ 最年长的哥哥是一家之长，，，但在另一 
个地方又说父亲是“家庭的所有者和主人”，并说当一个男人想要 
娶某个女子为妻时，必须与她的父母商议。若要订婚，男孩的父母 
则应送礼给女孩的父母。马加尔告诉我们，在金本达人中，父亲对 
他们的儿子，甚至在他们未成年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权威；可是，我 
们也曾听说 ：“长 大成人的儿子，只有当他达到结婚年龄并能成家 
立业之时，他才离开他父母的家，另立门户，而女儿则须由她们的 
父母选婿嫁出。从这些民族的情况来看，其中有一点令人颇感兴 


① Weeks , Among the Prhnitive Bakonga , p. 119 . 

② “奴隶海岸 ” （Slave Coast) , 为非洲历史地名，泛指西非沃尔特河口至尼日尔 
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今属加纳、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四国领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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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父 亲虽对儿子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儿子总是处在父亲的保护之 


下。 


42 只要孩子是住在父亲的家里，父亲的基本责任便是公认的，但 

对孩子的权威却很有限。在昂洛的埃维人中，据说舅父比父亲拥 
有更大的 权威； 他们认为，对于儿子的成长，父亲负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而对女儿的教育，则由母亲 承担； 当男孩长大成人可以结婚 
时，父亲和舅父便一起给他物色妻子。在下刚果，“一个男孩在舅 
父前来把他领走以前，一直是处在父亲的保护之下，而父亲则是代 
替舅舅而对男孩 负责； 直到男孩由舅父领走之后，父亲的责任才算 
完成。在赫雷罗人中，据说做父亲的权力只限于责打孩子，如果 
他因一时疏忽而导致孩子死亡，哪怕这孩子之死显然不是他的过 
错，他也得被迫给其妻子的亲属支付补偿费。在姆韦鲁湖西南的 
加伦甘泽，“如果一个生而自由的孩子丢失了或者被野兽吃了，父 
亲要把孩子的身价赔给妻子的亲属，好像生而自由的孩子在某种 
程度上是完全属于他们的母亲的。”②在曼尼普尔的考普伊人当 
中，一个孩子死了，妻子的父亲便要求赔偿“骨头钱”。在塔米群岛 
的巴布亚人当中，一个孩子死了，做父亲的要给岳父家亲属送些礼 
物。显然，正如科勒所说，因为父亲要对孩子的死亡负责，并用礼 
物来补偿他的责任。哈特兰博士说，以上四种情况，可以作为“母 
43 系民族中父亲对其子女处于外人地位”的例子。 ® 同时，这些实例 
也清楚地 说明： 即使是在母亲的亲属对孩子们拥有一定权利的地 
方，父亲也得对孩子们的生活担负起责任。 


① Weeks, op. cit. p. 119. 

② Arnot 1 Garenganze^ p. 242. 

③ Hartland, Primitive Paternity ^ i. 275 — 279,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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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对不能认为，舅父或任何母系亲属对孩子们的权威超 
过父亲，乃是母系民族的一种普遍法则。在澳大利亚的所有部落 
中，不管是实行父系制的还是母系制的，父亲都是一家最明显的首 


脑。美拉尼西亚许多实行母系继承制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 


正如科德林顿博士所说，“家庭的房屋是父亲的，园圃是他的，管理 
权和支配权也是他的。” 0 关于阿萨姆邦的卡西人，格登少校 写道： 
“母亲的哥哥是一家之主，但父亲是新家庭的执行 首脑； 当妻子生 
了孩子以后，妻子和孩子们与他一起居住，这是真的。是他，面对 
密林荒原，为了妻子儿女要冒生命的危险。在他的家庭圈子内，他 
作为父亲和丈夫比之舅父更加接近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 在马达 
加斯加，母系血统的盛行阻挡不了父亲或其祖先“最神圣地与他的 
后代结合在一起”的要求。 ( ^ ) 在姆蓬圭人当中，他们依母亲一方来 
计算血统，父亲则由法律规定对他的孩子享有无限的权力。关于 
实行母系制的北美阿尔衮琴人，据沙勒瓦说，即使父亲“不被看做 44 
是父亲，他也总以房屋主人的资格而受到尊敬。”@关于易洛魁人， 
据摩尔根说，父亲在家中毫无权威，是母权制最为典型的几个实例 
之一。可是，有一位早期的权威学者却告诉我们，在易洛魁人中， 
孩子由母亲管理，但父亲的话就像法律，全家都得听从。这些只不 
过是母系继.承制民族中授予父亲以广泛权力的几个例子。 

哈特兰博士一请注意他只是“母权论”的最新拥护者——认 
为父亲的权威，甚至连舅父的权威，都是后期发展的结果。他说， 


① Codrington, Melanesians, p. 34. 

② Gurdon, op. cit. p. 78. sq. 

③ Sibree, The Great African Island , p. 326. 

④ Charlevoix , Htstoire de La Mouvelle France y v.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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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起初一般属于亲族中的所有年长者，“随着亲族意识的逐 
渐增强与明确，原始家族的年长者则开始对较近直系亲属的领导 
权表示关注，并负责掌管起一切有关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领 
导权又逐渐集中到某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通常是由家族成员从 
少数几个在年龄、经验、智慧或勇敢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当中推 
选出来的，或者是由前任当权者的近亲指定的。”但是，“当母权家 
庭出现时，行使权力的则不是丈夫，而是妻子的兄弟们或她的舅父 
们。尔后，行使权力的人物圈子不断缩小，直到这些术语的定义接 
近于我们的理解为止。他们当中最后终有一人当上了首领，并窃 
取了大部分领导权，有时甚至是全部领导权。然而，关于血统的计 
算，并未因此而转变到完全按父系进行，反倒是将父系排斥在外。 
这种社会留传下来的大量遗风，足以成为我们推断在父权制确立 
45 以前存在着一种更为古老的社会组织的重要例证。”他还告诉我 
们 ：“过 去半个世纪人类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 
母权早于 父权； 通过父母双方计算血统乃是现代文明的风尚。 ”0) 
总之，在他看来，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出现以前，在任何地方 
都有一种母权社会组织存在，父亲在其中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这种理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前面已经谈到。在为数不到半打 
的几个民族之中，据说盛行一种风俗 ：丈 夫和妻子分开居住，各自生 
活在各自的集体里，两人所生的孩子则跟随母亲。而在另外一些民 
族中，据说母亲的亲属，特别是母亲的兄弟，对于孩子享有比父亲更 
大的权力（也许是绝对的权力）。然而，在多数母系民族中，父亲的 
权力则是至高无上的。我找不到理由去假定，这些民族在以往也曾 


① Hartland, op. cit. i. 299 ， 300， 25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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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充分发达的母权制。如果某种制度曾在一些民族中得到高度 
的发展，而在另外一些民族中的发展水平则低得多，我们决不能因 
此就说这种制度也曾一度在后者中有过高度的发展。如果考虑到 
在农业部落中盛行着最充分的母权制，丝毫不比目前仍然处于狩猎 
和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母权制更弱，还要做出那样的结 
论，那是极不合逻辑的。应当考虑到家庭组织与经济因素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接受“在任何地方母权 
制都是先于父权制”的论断。对于这个问题，最好与认为母系制度 
是早期乱交遗迹的假说放在一起讨论。那些鼓吹原始阶段母权当46 
道而无父权和父亲职责的学者，面临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就是 
在那些发展极低的、主要或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而不事农耕或 
畜牧的未开化民族中，由父母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是一个十分明 
确的社会单位，而父亲就是一家之主和保护人。 

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不仅仅限于性生活和繁衍后代， 
而且还包括供养和保护妻子儿女的责任，这是由世界各地处于文 
明发展不同阶段的一系列民族实例所证明了的。北美印第安人认 
为，一个男人拥有的妻子，若比他所能供养的还多，是不光彩的。 

鲍尔斯说，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原始的狩猎部落帕特温人中，“男人 
一定要能供养妻子，为她提供各种生活用品。这种舆论甚至比我 
们还要强烈。”®在易洛魁人当中，“为妻子编席子，修理旧房或盖 
新房”，乃是做丈夫的职责。婚后第一年打猎所获，属于 妻子； 此后 
打猎所获，不管她是留在村子里还是陪他一起去打猎，都得与妻子 
平分。在墨西哥的塔拉乌马雷人当中，新郎的父亲在婚礼致词时 


① Powers ，Tribes of California ,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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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新 郎：“ 他必须去猎鹿，要注意经常带些动物给他的妻子，哪怕 
是一只金花鼠或一只老鼠。他必须耕地种粮食，以保证他们夫妻 
经常有足够的食物，而不致于挨饿。” ® 在波尼人中，“一个青年男 
子在尚未成为一个打猎能手之前，不能指望 结婚； 他只有成为一个 
猎手，才能供养妻子。” @ 奥里诺科的瓜劳诺人也是这样，“一个男 
47 青年，只有当他能以狩猎和捕鱼所得来养活妻子的时候，才能结 
婚。” ® 关于亚马孙西部的印第安人，我们了解到，“丈夫一旦娶妻 
之后，就得完全负责她的生活费用。” ® 在乌拉圭的查鲁亚人中， 
“当一个男人结婚之后，他便要另立家庭，并为养家而操劳。，’©在 
火地人中，“当一个青年能靠自己的本领捉鱼捕鸟以供养妻室之 
时，他去求婚即可得到女家亲属的应许。”⑥ 

关于汤加群岛上的居民，马里纳写道 ：“一 个已婚妇女，既与一 
个男人同居，她就要住在他的家里，并受他的保护/，©在萨摩亚， 
据说，“两性之间不论发生什么关系，如果男人不把女人带到自己 
的家里，那女人便不会成为他的妻子。” ® 在毛利人中，“女人的天 
职是生儿育女，繁衍 后代； 而男人的天职则是供养和保卫他的家 
室。” @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彭特科斯特人中，新娘的父亲或至亲 


① Lumholtz, Vnknoum Mexico , i. 269, 

② Grinnell, Story of the Indian , p. 42 sq. 

③ Chaffanjon» UOrenoi^ue et le Caura » p. 11. 

④ Whiffen, North-West Amazons ^ p. 66. 

⑤ Azara, Voyages dans L Amerique meridionale % ii. 22. 

⑥ King and Fitzroy ， Voyages of the Adventure and Beagle , ii. 182. 

⑦ Mariner, Natives of the Tonga Islands, ii. 167. 

⑧ Pritchard ， Polynesian Reminiscences f p. 134. 

⑨ Johnstone, Maoria, p. 2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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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通常要在婚礼上告诫新 郎：“ 好好贍养妻子，并和睦相处。” ® 
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些居民当中，天真的儿童刚会走路，就被父亲接 
人他的家中。 

在维多利亚州的班格朗人部落中，“已婚男人的日常工作就是 
保护家庭的安全，设法搞到肉或鱼，搞到足够他们御寒的袋鼠皮”， 
而女人们则提供每日所需的野菜根和蔬菜。关于吉普斯兰的库尔48 
奈人，豪伊特博士报 导说： “男人在妻子的协助之下供养家庭。他 
的份内工作是为养家而打猎，为保卫家人而战斗。” @ 据罗思博士 
报导，在昆士兰州北中西部的土著居民中，“丈夫的主要工作是为 
家人提供动物食物” @ 在南澳大利亚的因康特湾部落里，父亲的照 
顾是不可少的，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前就死去，母亲则把生下的婴 
儿弄死，因为再也没有人来供养孩子了。艾尔曼博士在他对澳大 
利亚南部土著进行研究时观察到，建造小屋也是丈夫和父亲的事。 

沿海达雅克族妇女，“一般都把结婚作为获得一个为她们工作 
的男人的手段。一个女人通常仅仅因为丈夫懒惰就离开他，而不 
为他分担工作。”®在加里曼丹东南部的巴里托部落中，人们认为， 
给妻子提供食物和衣着，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是做丈夫的 责任； 
在遇到危险时给她以保护，也是做丈夫的责任。那加人不准许那 
些还不能为自己修建房屋的人结婚。在科钦邦的一个丛林部落埃 
拉瓦伦人当中 ，“一 个男子在他还不能供养妻子之前决不允许结 


① 

② 

③ 

rigines , 

④ 


Codrington ， op. cit. p. 240. 

Fison and Howitt, Kamilaroi and Kurnai , p. 206. 

Roth, Ethnological Studies among the North - West-Central Queensland Abo- 
p. 184. 

Gomes, Seventeen Years among the Sea Dyaks »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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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 在马尔代夫人那里，“一个男人虽被允许同时娶有四个妻 
49 子，但其条件是他能够供养她们。锡兰的山地维达人，也“承认 
丈夫供养自己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 

在尼亚萨兰，“当地的习俗指望丈夫供给妻子衣着，为他们居 
住建造小屋，给政府纳税，通常还要保卫他的配偶，并对她予以充 
分的信任。” ® 在英属东非，瓦萨尼亚人禁止男人拥有3个以上的 
妻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不可能供养那么多的妻子。在东非的桑巴 
人当中，如果丈夫不能向妻子提供食物、衣着和住所，妻子可以离 
他而去。据说，安哥拉的黑人也是这样。巴维利人同样如此，如果 
丈夫长期离家而不能供养妻子，妻子即可要求解除婚约^在科萨 
卡菲尔人中，父亲必须供养所有家庭成员。 

丈夫和父亲是家庭的供养者和保护者，一个男人除非他证明 
有能力尽到这些职责，否则就不许结婚。 

在英属圭亚那的马库西人中 ，一 个青年男子在被允许选择妻 
子之前，“必须证明他是一个男子汉，并能担当起男人的工作。在 
受到皮肉之苦时也不畏缩；或者他敢于让人将他缝在装满火蚁的 
50 帆布吊床上，或者通过其他一些类似的考验，以显示他的勇敢。他 
还得在森林中清理出一块空地来种植木薯，并尽可能多地获取猎 
物和鱼，以此来证明他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南美洲的其他许 
多部落，也要求新郎有勇气和能力来供养家庭。如在博罗罗人里， 

① Anatha Krishna Iyer ，Cochin Tribes and Castes^ i. 44. 

② Rosset, **() n the Maidive Islands/' in Jour. Anthr. hut. xvi. 168 S q. 

③ Tennent ， Ceylon, ii. 441. 

④ Duff ，Nyasaland under the Foreign Office, p. 317. 

⑤ Im Thurn, Among the Indians of Guiana, 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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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想要结婚的男子都必须杀 5 头南美野猪或者1头美洲虎。 
谁能杀死5头美洲虎，就有权娶两个妻子。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 
安人认为，一个青年人在证明他是一个男子汉之前就想娶妻是会 
感到羞耻的。在哈得孙湾的基尼佩图人和其他一些爱斯基摩人 
中，一个青年男子在通过打猎的技术来显示他不仅能供养他的妻 
子儿女，而且还能够供养他的岳父母之前，是不准结婚的。阿拉斯 
加的科尤孔人相信•一个男人在没有杀死一只鹿之前就结婚，将来 
是不会有孩子的。 

根据乔切尔森博士的介绍，在科里亚克和尤卡吉尔人当中， 
青年人娶妻的习俗，是先要考验一下他的工作能力，新郎必须是 
一个狩猎和捕鱼的能手，并且能做家庭所需要的各种 T 作。在尤 
卡吉尔人中，除了要为岳父家服务之外，他还要通过一种考试， 
“通常由未来的岳父到树林中去，砍倒一棵他所能找到的最粗的 
树；新郎则必须将这棵树的树干拖到未来岳父的家中，然后把它 
抛到帐篷上。如果帐篷被压塌，这位未来的岳父就会夸奖 说：这 
是个好样的男子汉，他一定能养活和保护我们”。①还有，在科里 
亚克人中，在婚礼的当天晚上，新娘的父母先用棍子打新郎，然 
后每个人也都可以 打他； 只有当他能用坚忍的精神接受鞭打而不 
反抗，从而表明他是一个男子汉，他才被允许把新娘娶走。在上 
埃及的一些阿拉伯人当中，也有这种 风俗： 新郎必须经受新娘亲 
属的抽打以考验他的勇气。如果他希望大家承认他已有资格娶 
妻，他必须接受他们带有几分娱乐性的抽打，这种抽打有时是非 
常狠的。不过，我们将会 看到： 这种风俗可能还包含有比考验一 


① jochelson, Kaoryak, p.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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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勇气更多的含义。 

雪兰莪州的坎贝尔先生，在谈到萨凯人的婚姻时告诉我们，在 
他们那里有一种风俗，即男女双方的亲属围绕一个蚂蚁冢席地而 
坐，然后代替新娘或她的父亲向新郎发问 ：“你 会使用吹箭筒吗？” 
“你有什么好办法砍树？ ”“你是个爬树能手吗？”“你抽烟吗？，，等等。 
如果对这些问题能作肯定的回答，新郎便递给新娘一支烟，自己也 
点上一支。他们随即围着那个蚂蚁冢跑三圈。如果新郎能够抓住 
新娘，婚礼即告完成，他们便成为正式夫妻。如果他没抓住她，则 
要另找时间再试一次。在拉德罗内斯群岛，新郎只有在通过认真 
52 的考试而证明他有供养妻子的能力之后，婚礼才能举行。根据唐 
路易•德 • 托雷斯先生的介绍，加罗林群岛的土人“在证明他有驾 
驶帆船的灵活技术之前不得结婚。”① 

关于台湾岛的阿泰亚尔人，吕宋岛的加当人，塞兰岛的阿尔富 
尔人，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以及上阿萨姆邦的那加人，据报导， 
一个男子如果不能猎到至少1个人头以显示其勇猛，是不可能结 
婚的；在沿海达雅克人中，戈麦斯先生观察到，也有这种情况，但只 
限于首领。至于阿萨姆邦的山区部落，霍德森先生倾向于 相信：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能成功地猎取人头，即使不是为结婚所 必须， 
至少也是作为由青春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象征。据斯特拉博报 
导’古代的卡尔马尼亚人认为，只有当他们杀 过一个 敌人以后才有 
资格结婚。一个加拉族武士的愿望，是割下敌人的生殖器；而获得 
这样一个战利品，据说最早是为取得结婚资格所 必需。 从前，马赛 


① Arago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i. 16. 

② Hodson, “Head-Hunting among the Hill Tribes of Assam," in Folk-Lore, 

xx.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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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没有参加过几次突然袭击之前，是不能结婚的。在英属东非 
的瓦波科莫人中，习惯法禁止过早结婚。一个男子只有在他捕杀 
到一条鳄鱼，并把一部分鳄鱼肉送给女方吃了之后，才能结婚。在53 
赞比西河以南的贝专纳人和卡菲尔部落中 ，一 个青年要在捕杀到 
一条犀牛之后才允许 娶妻； 同样，在奥因布须曼人中，一个青年也 
必须捕杀到一些大的猎物才能娶妻。 

在某些未开化民族当中，一个男子甚至自订婚之日起，就要担 
负起供养未婚妻的责任。而在另外一些民族中，习俗则要求前夫 
继续供养离婚后的妻子及其子女。如果男人去世，供养遗孀的责 
任通常落在他的继承人的肩上。一个男人要娶过世兄弟的遗孀为 
妻一一这是一种广泛流行的风俗（详见以下章节），在某些民族中 
不仅是一种特权，而且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我们在人类中发现这样一种习性与其他许多种属的动物 
(包括那些与人类关系最接近的动物）相同时，我们自然要问，这种 
习性在所有这些场合是否都有相似的来源呢？我们是否可以认 
为，男女之间这种相对持久的结合，以及男人对于妻子儿女的照 
顾，完全是出于需要维系人类种属延续的本能呢？我们已找到足 
够的理由可以确信：在类人猿中，夫妻和父子关系的确立，乃是为 
了保存后代以求维系种属这种本能的结果。因为它们的子嗣为数 
很少，幼儿期长，并由于生活所需食物的品种和数量有限，因而妨 54 
碍它们过群居生活。毫无疑问，人类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孩子的数 
目相对来说比类人猿更少，而幼儿期则更长。况且，我们也有足够 
的理由相信，我们最早的人类或半人类祖先借以维持生存的基本‘ 
食物（主要是素食，但非完全素食）以及所需数量，差不多都与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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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相同。难道相同的原因对二者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吗？也许有 
人会提出异议，认为人类与类人猿有所不同，而是一种最地道的社 
会 动物； 因此，人类与其他社会动物一样，没有父母子女之间的这 
样纽带 也行； 这种纽带即使出于某种原因而存在，那也很难说就是 
为了延续种属生存而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那 
些既不知畜牧又不懂农耕（最原始的农业除外），而完全或几乎完 
全依靠大自然产物（如猎物、鱼类、果实、根茎等等）为生的未开化 
人的社会状况，反对者的理由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火地岛土著人的群居规模很小。据斯诺说，“他们以家庭为单 
位居住。”$据斯特林主教介绍，在他们那里，家庭生活是唯一的社 
55 会生活。“离开家庭，人们的关系不是互有敌意，就是互存戒心。 
共同语言的纽带也保证不了彼此友好相助。威尔克斯也观察 
至 IJ ， 他们“好像是生活在家庭里，而不是生活在部落里，似乎没有任 
何首领。” @ 其他一些作者告诉我们，雅甘人（居住在火地群岛南部 
合恩角外面的小岛上）和阿拉卡卢夫人（居住在火地群岛西部的岛 
屿上），他们的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彼此互不 依赖； 只有在需要共 
同防御时，偶尔才由几个家庭组成一个没有首领的群体。关于雅 
甘人，许亚德斯 写道： “家庭已经建立起来，但部落还不是真正的存 
在。” ® 布里奇斯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对他们作如下描 述：“ 他们以 


① Snow，Remarks on the Wild Tribes of Tierra del Fuego. " in Trans. Kthn. 
Soc. London, N. S. ， i. 264. 

③ Stirling, "Residence in Tierra del Fuego,” in South American Missionarv 
Magazine , iv. II. 

③ Wilkes ，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rpediton <, i. 124. 

④ Hyades, “Ethnographie des FuegiensZ ， in Bull. Soc. d'Anthr. Paris, ser. 
iii. vol. x.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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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为单位居住，这个单位称作 ucuhr , 意为‘房子’。这些 
ucuthr 包含许多小的分支。其成员均有亲属关系。雅甘人是一 
个经常游动的民族，他们乘坐独木舟，毫无规律地从一个海湾到一 
个海湾，从一个海岛到一个海岛 •，不 过，都是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游 
动。整个氏族很少在一块儿活动，只有偶尔才碰到一起。而经常 

活动的则是一些小分支 . 偶尔最多有5个家庭住在一个用兽皮 

和树皮搭成的窝棚里，但一般是两个家庭。”布里奇斯先生在一篇 
文章里 说：“ 家庭影响是将这些土著团结在一起的一条纽带，也是. 
预防暴力的一种保障。”①菲茨罗伊船长也观察到 ：“食 物匮乏，以56 
及他们乘坐独木舟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熟练能力，无疑 
是火地人经常以小家庭为单位散布在各个岛屿之间，从不长期停 
留一地和很少结成较大群体的两个原因。” © 奥纳人居住在火地岛 
的东部，是巴塔哥尼亚南部特维尔切人的一个分支。关于他们的 
情况，加利亚多先生写道，他们成群地过着游猎生活，群体的大小 
要依所能获得的食物而定，但从来不会结合成“部落，’那样的大集 
体。每个男人都可以成为家庭的首领，其成员都要服从他。至于 
巴塔哥尼亚的特维尔切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固定住处的猎人。 
据哈钦森说，他们“分作一些小部落，并分散为许多家庭。，’@根据 
斯科茨伯格博士的报导，麦哲伦海峡与佩尼亚斯海湾之间的巴塔 
哥尼亚海峡地区的土著，“以家庭为生活圈子，而没有公社概念。 


① Bridge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Firelanders，” in A Voice for South 
America , xiii. 204. 

② King and Fitzroy, Voyages of the Ad venture ami Beagle , ii 177 sq. 

③ Hutchinson, **Tehuelche Indians of Patagonia, v in Tra?is. Ethn. Soc. N. S. 

vii.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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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能是彼此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时不时地聚在一块儿，比如两 
个兄弟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印第安人仍然处在石器时代， 
居住在缺乏金属工具可用而气候对农业又很不利的地区。 

瓜亚基人居住在上巴拉那河右岸，与阿根廷领土密西昂奈斯 
相对。关于他们的情况，沃格特神甫写道，他们“似乎不是以部落 
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居 住”； 他们尚未从事农耕，而主要靠猎物、鱼类 
和野果为生。冯•马齐乌斯说，居住在格兰查科地区的瓜希人，以 
57 及居住在阿拉瓜亚河河源地区的瓜托人，大部分都分散为许多家 
庭。关于瓜托人，卡斯特尔诺观察到，他们从不聚居为村落。每个 
家庭均在一些难以进出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一间小屋。在每间小屋 
里从未见到有两个以上的 男人； 因为儿子一到青春期，就会娶妻自 
立门户。在某些时候（一年只有两次），男人们集合到他们首领先 
前确定的某个地点，但在那里也只聚集两天。根据贝茨报导，居住 
在图南廷斯森林里的凯沙纳人，他们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所单独的 
房屋，“这是一种低矮的窝棚，与居住在同一森林里的野兽巢穴差 
不多。” ® 居住在儒鲁亚河下游的马拉瓦族印第安人，同样也是分 
散为单个的家庭或小群体。至于贝茨所访问过的其他部落，情况 
大体也是这样。埃伦赖克说，居住在阿拉瓜亚河流域的南部卡拉 
亚族印第安人，主要是因为食物匮乏而被迫分散 开的； 而居住在圣 
何塞附近的同族人，即使是在旱季里，偶尔也可以碰到由8—10个 
人组成的小 群体。 根据同一作者所说，居住在普鲁斯河流域的亚 
马孙森林印第安人，以及沿岸一带的游动猎民，均以两三家为一群 
住在一起。关于分布在托康廷斯河流域的巴西部落博托库多人， 


① Bates ^ The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ns » ii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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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 楚迪写道，家庭是将这些处于自然状态的粗野孩童彼此联系 
起来的唯一纽带。冯 • 马齐乌斯说，在巴西旅行，经常会遇到只有 
少数几个人使用的语言，他们靠亲属关系互相联系在一起；但与远 
近农村的其他人没有任何来往，而完全处于隔绝状态。 

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一个部落托吉亚力卩缪特人（在1880年58 
以前白人从未到过他们这里），始终过着游猎生活，他为了追捕猎 
物和鱼类而从一个地方游徙到另一个地方。据彼得罗夫介绍，他 
们“居住得很分散，彼此完全处于独立状态。甚至连公社也不能把 
大家始终联结在一起。家庭与家庭群体不断地变换住地，往往离 
开这个公社，而加人另一个公社，或者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公社。青 
年人一到他能建造一条兽皮船而自立谋生，他就不愿再受家庭的 
束缚，而到他所想到的地方去，通常架着他的兽皮船，漫游数千里； 
直到他想要娶妻之时，他才停下来，搭盖一个简陋的住所，住上一 
个时候”。 ® 

在亚洲东北角，据博戈拉兹博士说，饲养驯鹿的楚克奇人，其 
家庭“构成部落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基础。甚至家庭纽带也不是 
绝对的就能将大家联系在一起，单身汉们通常会挣断家庭纽带，远 
离亲人而去。长大成人的儿子们也总是离开他们的父母，到远处 
去寻谋生计。……可以说，楚克奇人社会的真正单位，是一个独自 
居住的单身男人。”不过，在一些营地里，通常 有两三 个家庭聚集在 
一起，一般包括10至15 人； 至于有4至6个家庭共聚一个营地， 

乃是很少碰到的 情况； 除非有特殊原因，才会像临时贸易集市那样 


① Petroff, "Report on the Population,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Alaska，，，in 
T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 p. 135. 


59 



有 10 户人家聚集在一个营地上。而聚集在一个营地上的人们，多 
数情况都是有亲属关系的成员，如兄弟、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妻子儿 
女；但每一个家庭皆有自己的房屋。一组亲缘家庭，可以称作 
“ va ’ mt ” （意为“住在一起的人们集合体”），“也许可以算作氏族的 
胚胎;但不稳定，‘聚在一起’的家庭数目几乎每年都有变化”。@饲 
养驯鹿的科里亚克人，通常皆以少数几个家庭结合为一组进行活 
59 动，但“有时候也有些单个家庭，由于某种原因而离开他们原来所 
属的小组，而游徙到离本土很远的地方。比如，由于发生争吵，或 
因原地缺乏牧草，或因婚姻而组成新的家庭。”2)尤卡吉尔人作为 
一个狩猎部落，“在寻觅食物时，通常要分散为单个的家庭，或由几 
个亲缘家庭结合为一个小组”。③关于叶尼塞山谷北部饲养驯鹿的 
民族，恰普利卡小姐说，“家庭实际上是社会单位，虽然他们原先可 
能也曾组成为 氏族; 但是，生活条件却使他们不能以足够的人数居 
住在一起而形成村落。他们是游牧民，赶着他们的驯鹿群到处迁 
徙 ：哪里 可以进行渔猎，并有苔藓供鹿群吃，他们就游牧到哪里。 
偶尔可以发现几个家庭居住在两三个帐篷里，但这不是永久性的， 
也不是根据任何习俗所作的安排。 ”© 

锡兰的丛林维达人，只是偶尔才有较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根据 
贝利的报导，被认为是最野蛮的尼尔加拉族维达人，“以小的氏族或 
家庭为单位散布在他们可爱的国土之上，他们通常住在崖石山洞 
里，有些则住在用树枝搭成的小棚屋内。他们几乎完全靠打猎为 


① Bogoras , Chukchee., pp. 537 ， 541 ， 612. 

② Jochelson ，Koryaks p. 431. 

③ Idem, Yukaghir y p. 86, 

④ Miss Czaplicka, My Siberian Year ^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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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彼此很少往来”。 ® 萨拉辛兄弟告诉我们，在旱季里每个家庭一 
般都在他们自己的猎场上活动，很少与邻人 交往； 除非外界对他们 
有什么干扰，他们才会有所接触。而当雨季来临时，居住在同一地 
区的各个家庭，便回到他们的崖石中心，呆在他们的岩洞里。这时 
聚集在同一崖石中心的几个家庭便形成一个氏族；但在不同的氏 
族之间，彼此没有关系。德尚先生写道，“每个村子由一两间茅屋 
组成，每间茅屋住着一两个 家庭； 但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是 
单独居住的。内维尔先生说，直到今日，“谁要想接近维达人的 
家，就必须在距离约 I / 4 英里之外等着，并大声叫喊，直至听到狗 
吠为止 

弗朗西斯科 • 孔贝斯神甫在他于1667年出版的关于棉兰老 
人和苏禄人的历史著作中说，棉兰老山地人的分支苏巴努人缺少 
社会交往，“他们居住在高峻而荒凉的地方，跟动物一样缺少社交， 
他们的房屋彼此相距1里格远；有时，其中某个人也许喜欢在某个 
地方为自己建造一个临时住所，以后他们也没有聚集为村落。芬 
利先生和邱吉尔先生说，“家庭是政治单位。父亲是一家之长和绝 
对权威……青年人娶妻以后，便从老家分离出去，而在偏僻的地方 
建立新的家庭单位，以尽情享受田园生活的自由。”他们由家庭联 
合而组成公社，每个公社都有一个首领来领导。但“家庭权力最 
高，退出公社的权力属于家长”。苏巴努人用原始农耕的方法从土 
地上获取食物。“他们从内陆找到一块偏僻而荒芜的土地，依靠自 


① Bailey, “Wild Tribes of the Veddahs of Ceylon,” in Trans. Ethn. Soc. N. S. 
281. * 

A Deschamps, hes Veddas de C'eylan, n in L 'Anth ropolo^ie , ii. 305. 

③ NevilU w Vaeddas of Ceylon/* in Taprobanian, i. 186. 


61 




己的力量和智慧进行开拓，为他们的家庭尽力向大自然索取生活 
61资料。” ® 吕宋岛北部的尼格利陀人，大多还不懂农业，据说“他们 
通常都是稀稀落落地分散在森林各处，偶尔有一二十人聚在一 
起”； @ 或由二三十人组成一个小群体。除了家庭纽带，他们不知 
有其他纽带。苏门答腊南部的库布人，他们主要靠猎物和鱼类以 
及森林产品为生，但他们也从事一种原始农业。据福尔茨说，一般 
只有一两个家庭住在一个营地，而营地则疏落地散布在一个广大 
的地区。他们很少集结成为小部落。 

马六甲半岛劳特族系中的穆卡库宁人，既不种庄稼，除狗以 
夕卜，也不饲养家畜^各个家庭“生活在分散于森林各地的小茅屋 
里。” @ 据沃恩 • 史蒂文斯说，塞芒人是真正的游猎民，甚至连他们 
的家庭也是时分时合的，始终不会长时间地在一个地方停留。马 
丁博士也曾引用过这样的材料，并做了一个总的说明。他说，马来 
半岛的纯粹部落“经常只有很少的人相聚在一起 ，一 般只有1个家 
庭，最多为6个家庭。……这些家庭组合成松散的群体 ，一 块儿过 
游猎生活，偶尔也彼此分开”。每个家庭都为自己搭盖一个窝棚或 
茅屋； 在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很少见到有两三个茅屋，每个茅屋 
里居住着2—7人。可见，“每个单独的家庭在各处都是一个基本 
单位，并由这些单位形成为家庭群体”，其中以年纪最大的男人为 
正式首领。不同家庭群体之间的联系是极为松散的，并没有形成 


① Finley and Churchill, Subanu. Studies of a Sub~Visaya?i Mou? 2 tain Folk of 
Mindanao^ pp. 12, 15, 24 sq. 

② Worcestert Non-Christian Tribes of Northern Luzon. 5 ' in PhHippine Jour¬ 
nal of Science , i. 808 sq. 

③ Logan, Orang Muka Kuning ， ’’ in Jour. Indian Archipelago , i.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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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胞族或部落一类的组织。 (£: 

根据麦考尔 • 锡尔先生介绍，南非的布须曼人“以小群体为生 62 
活单位，通常包含几个家庭。在非洲南部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 
全靠狩猎和大地上的自然产物来供养像一个部落那么多的人口， 

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霍屯督人和班图人占据了最优良的地段 
以后，情况更是这样。弗里奇观察到，他们几乎没有部落组织， 
甚至有些家庭偶尔联合为一个较大的群体，其联合或多或少都是 
偶发性的，也不受任何清规的约束。当同一个地点不能为全体提 
供足够的食物时，如此联合的家庭每每又被迫分散开来。“人数越 
少，越容易获得食物。” ® 其实，一个游猎群体通常只包含一个家庭 
的不同成员；如果孩子长大成人、身强体壮，至少还可以协助父母 
寻觅食物。在游群里可能有一个首领，但权力有限，比任何一个能 
支配自己妻子儿女的男人的权力大不了多少（而对孩子的支配，也 
只限于他们长大成人以前）。据考夫曼说，属于卡拉哈里沙漠布须 
曼人支系的阿维因人，他们居住营地的规模取决于 环境： 在旱季 
里，大多数场合只有一两个家庭聚在一起，而在雨季末期和雨季刚 
结束不久，由于食物比较丰富•甚至会有30个家庭聚合成为一个 
“村落”。住所极为原始。居住在贝专纳保护领地、卡拉哈里沙漠63 
和南罗得西亚部分地区的塔蒂族布须曼人，“每当遇到危难的时 
候，几个氏族家庭就可能联合在一起；而当危难一过，这种联合便 
告结束。他们似乎始终没感觉到有长期联合的需要。每个家庭独 
自行动，父亲只要他能保持他的地位，他便是一个绝对权威。”我们 


① Martin , Die hi land stum me der Malayischen Hulhinsel , p. 859 sqq. 

② Theal ， History o / the Boers in South Africa , p. 17. 

③ Lichtenstein, Travels i?i Southern A frica , ii. 49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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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对象“很少见到有 4 个家庭或22人以上聚在一起的，而这 
是一个通常水平的营地规模。” C 从以上所述，显然可以得知，在布 
须曼人当中，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也是一个基本 单位； 就居住在 
一起的人数而言，至少在他们大多数中间，家庭都是唯一的持久性 
的社会单位。 

中非的俾格米人以不同的规模聚居。据于特罗说，少则两个 
家庭，多达20个家庭组成一个群体，通常都在某一个家庭首领的 
统治之下，但“有时许多家庭群体聚集起来，一起进行迁移或狩 
猎。” @ 斯图尔曼发现，有的“村落”只有2至4个 茅屋； 而有的“村 
落”则有一二百个茅屋。每个茅屋似乎只住一 家人； 而构成这一群 
体的人，通常都是同一祖先家庭的分支。据戴维说，伊图里森林里 
的万布蒂人，按父系家庭组合居住在一起。根据卡萨蒂的介绍，作 
为家庭住所的小茅屋，“通常分散在森林各地或 山上” ，很少形成村 
落；但他也发现，有相当多的家庭生活在河边或灌木丛中，而无任 
64 何住所。如果说中非俾格米人的群体，比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许多 
民族群体较为稳定而持久，其原因无疑是他们的食物供应比较丰 
富。他们每个人都是熟悉弓箭的好猎手。他们自己虽不种地，但 
能用猎物与邻族交换谷物、茎块和其他植物性食物，或者干 脆从别 
人的地里窃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据容克尔说，阿卡人的“所有邻 
族都害怕他们，尽管他们有偷窃的习惯，邻族仍让他们经常出入自 


① Roman , “Tati Bushmen (Masarwas) and their Language,”in Jour. Rov. Aji- 
thr. Inst, xlvii. 47, 53. 

② Hutereau, Not^s sur la vie famihale et jundzqu, de queiques fiofiu/atwm du 
^'ongo B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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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庄稼地。”①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是没有农业和畜牧业、只靠狩猎和采 
集为生的种族。我们在他们那里所发现的社会组织，比处在同样 
经济文化状态的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要确定得多。但在这方面使 
我们感兴趣的，一般来说还不是他们的社会组织，而是他们实际的 
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以游群为 单位； 在这里，我们同样发现，其 
游群的大小亦受制于食物的供应。事实说明，哪个地方的土地贫 
瘠，物产匮乏，土著集群的规模就小，人数 就少; 哪个地方的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土著集群的规模就稍大一些，人数就相对地多一些。 
为了寻觅食物，同一游群或部落的人通常都要分开一段时间。布 
拉夫 * 史密斯先生在他关于维多利亚土著的书里说，“在一个部落 
所占领的任何一个较大的地区内，如果某个地方树林减少，袋鼠也 
不多，那么，在一定的季节里，组成这个部落的几个家庭很可能就 
会与他们的伙伴分离一个时期，迁到本地区另外某个地方去 
住；……更可能的是（几乎肯定无疑的是），每个家庭的首领都会带65 
领他的全家迁到他父亲常去的地方去。”©据贝弗里奇介绍，维多 
利亚和里弗赖纳的土著，“一个家庭，也许几个家庭，只要情况许 
可，他们就选择一个拥有许多猎物和其他食物来源的地方作为营 
地，以便能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这些食物。”③关于南澳大 
利亚州因康特湾的部落， A . 迈耶告诉我们，“整个部落不是经常全 
体出动，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除非某个地方可以获得充足 


① Junker, Travels in Africa during the Years 1882 - 1886 , p. 85. Emin Pasha 
in Central A frica , p. 316. 

② Brough Smyth. Aborigines of Victoria , i. 146 sq. 

③ Beverige, Abori^ine^, of Victoria and Rivertna >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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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分散活动，以便于寻觅食物。” © 新南 
威尔士州杰克逊港的土著，当亨特船长于18世纪末访问时，他们 
已由许多家庭联合成为部落，显然已有一个固定的住地。不过，他 
说： “你可以经常去访问这个部落居住的地方，但在那里你却见不 
到整个部落 社会； 他们的时间大部分都用于寻找食物去了，不同的 
家庭有不同的 路线； 一旦同附近的部落发生争吵，他们立刻便会集 
合起来 。”® 在谈到新南威尔士州马阔里港附近麦克利河岸的6个 
部落时，霍奇金森指出 ：一个 部落不算小孩平均有80到100人， 
“除非在某些重要场合，他们从不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为了狩 
猎的方便，他们较为常见的是由8至10个男人及其妻子儿女组成 
一个群体。这些分散的群体可以在他们部落所属地域内的任何地 
方进行游猎活动。” @ 

66 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当中，不管是聚在一起还是分散开来，凡 

属同一群体的家庭都构成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单位。斯坦布里奇 
先生花了 18年时间在维多利亚州的蛮荒世界进行 考察。 据他说， 
每个部落的土地均由各个家庭分割开来，并按直系血统世代 相传。 
这些边界是非常神圣的，没有一个家庭的人敢于在没有被邀请的 
情况下进人邻近家庭的土地。另据柯尔先生说，在维多利亚州的 
班格朗人以及他所了解的其他部落当中，每一对已婚夫妇均有他 
们自己的 茅屋； 而未婚的男子，以及8 -10 岁以上的男孩，则要跟 


① Meyer. **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borigines of the P：ncounter Hay 
rribe." in Woods,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ustralia , p. 191. 

Q_.. Hunter ， Historical ]ournal of the Transactions at Por ， Jackson and Norfolk 
Island* p. 62. 

③ Hodgkinson, Australia, from Port Macquarie to Moreto?i Bay,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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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父母姐妹分开，另外一起住在独身公房里。关于贡迪奇马 
拉人，豪伊特博士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营地。” ® 澳大利亚中 
部的阿兰达人，他们分成许多小群体，每个小群体都居住在一个确 
定的地区，均有自己的首领。每个家庭包含一个男人和一个或多 
个妻子及其儿女，各有一个用灌木搭成的单坡屋顶的小茅屋。许 
多其他部落也有类似的情况。关于昆士兰州的卡比部落和瓦卡部 
落，马修先生说，“包含丈夫和一个或多个妻子及其子女的象庭，构 
成一个明显的社会单位。他们在一起住，一起吃，一起游猎。” @ 毕 
晓普 • 萨尔瓦多的大半生时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西部土著居民当67 
中。据他说，“看来，他们不是按部落而是以家长制方式进行 管理： 
每个家庭一般不超过6~8人，单独成为一个小社会，只服从自己 
的家长。……每个家庭都加人一个协调区，而邻近的家庭如果能 
和睦相处，也可以共同参加 

看来，澳大利亚黑人一般地要比其他多数以狩猎和采集为生 
的民族更加喜欢群居。这可能因为他们当地的食物供应从来就比 
较丰富，或者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飞镖能使他们比较容易地猎取 
食物。至于说到澳大利亚西部的土著居民，卡尔弗特认为，他们通 
常拥有大量的食物，“只是在雨季的高峰期，他们可能要躲避一段 
时间；或者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也可能要为懒惰所困扰。” ® —般 
地说，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居民均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大袋鼠、小 
袋鼠、鸵鸟和其他猎物非常之多，他们依靠投矛和飞镖经常可以捕 


① Fison and Howitt. Kamilaroi and Kurnai , p. 278. 

② Mathew ，Two Representative Tribes of Queensland . p. 153. 

③ Salvado ，Memoires historiques sur ['Australia <, p. 265 sq. 

④ Calvert ，Aborigines aj Western Australia ,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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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猎物； 而较小的动物如老鼠和撕蜴，连妇女们也可以毫无困难地 
捉到。” ® 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单个的家庭仍然经常会被迫单 
独地去寻觅食物，而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则起到了作为家庭保护者 
和供养者的双重作用。 

我们对塔斯马尼亚人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他们既不懂农耕 
也不知畜牧，现在已是一个绝灭了的种族。菲尔诺船长作为“冒险 
号”的指挥官，陪伴库克作第二次航行时，曾经 写道： 他们以小群体 
为单位，每一群体约有三四个家庭，每个家庭约有三四个人，经常 
要为寻觅食物而从一个地方游徙到另一个地方。据奥康纳说，他 
⑽们以10 — 30人为一群体进行游猎。另据普林塞普夫人说，他们则 
是“成大群地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迁移。©每个部落分作几个 
家庭，每个家庭只有很少几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过夜，每个家庭 
都单独点燃一堆篝火，彼此“相距 14- 20 码”。③每个家庭“各自打 
猎，各自盖屋供自己居住。”④ 

通过对这些事实进行考察分析得知，处在狩猎和采集阶段或 
略知一点原始农业的现代未开化人，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是 
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单位，但不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如果说 
旅行者把家庭关系看作是联系个人的唯一纽带，那么，毫无疑问， 
他们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家庭”这一术语的。一些关系紧 
密的家庭，不仅保持着友好往来，而且往往还结合为或大或小的群 


.: 丄 ：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ip. 7, 4 1. 

② Mrs. Prinsep, Journal o f a Voyage from Calcutta to Van Diemen's Land . p. 

③ Backhouse ， Marra.tix>e o f a Visit to the Australian C olouies , p. 104. 

④ West, History of Tasmania, ii.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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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一起共同生活。如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就可能存在较为广 
泛的社会组织。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属于同一群体的家庭，并不 
总是呆在一起，而经常是分开觅食，有时甚至要分开很长一段时 
间。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食物普遍匮乏的荒芜地带，而且也发生 
在自然物产十分丰饶的地区。我不禁 要问： 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 
设想. ■原始人的群居比现代许多未开化人更为持久而稳定？答案 
是否定的。实际上，原始人的群居期无疑要比现代未开化人为短。 
我们不会忘记，所有现存的未开化人都远远胜过我们最早的人类 
祖先。正如我们所知，人类曾经“发明并能使用各种武器、工具、网 
罟等等，用以防卫自身，捕杀鸟兽，或用其他方法获得食物。他们 
曾为捕鱼或渡海到邻近丰腴海岛而制造了木筏或独木舟。他们曾69 
发明生火技术，而使坚硬多筋的根茎变得易于消化，便有毒植物变 
得无毒。”®总之，他已逐渐发现了许多新的为其蒙昧祖先所未曾 
想到的谋生方法，并日益从直接依赖自然环境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未开化的家庭，为了寻觅维持生存所 
必需的食物，而不得不放弃便于防卫的群居生活。所以我想，我们 
有理由相信，包括父母子女的家庭，对原始人来说，要比对大猩猩 
和黑猩猩更为不可或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家庭可能就是从 
作为类人猿和原始人之共同祖先的高级灵长类原种那里继承下来 
的遗产。如果那个假定的“原种”如同类人猿一样，也是以同样的 
食物为生（或许其肉食量比黑猩猩稍大一些），所需食量大致 相同； 
而且，生育子女的数量也很少，而幼儿又需要父母较长时期的照 
顾，那么，视家庭为“原种”遗产的假设就可以成立。我在这里想要 


① Darwin ，Descent of Man , i.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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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我之所以提出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早已存在于原始人 
之中的假说，正是以这些因素为根据的，而不仅仅是根据大猩猩和 
黑猩猩的现有习惯。 


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习惯，而不是制度。但习惯和制度有着 
密切的联系。社会习惯有一种变为真正习俗（即行为规范）的有力 
倾向。一种习惯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习俗，这仅仅是由于人们 
70 通常不大喜欢异常的事物。但就目前我们所谈的情况来说，从习惯 
到习俗的转变，无疑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基础。这里有一种本能，它 
驱使男性与女性一起生活，并保护她，即使在性交关系终止以后还 


是如此。我们可以设想，那种对于欢乐对象（即性爱对象）怀有依恋 

之情的倾向，就是这种本能的基础。这样一种感情，可能从根本上 

导致两性的结合，即使是在性欲得到满足以后，男性仍然要保护女 

性。如果这种夫妻之爱在生存竞争中能给种属的延续带来极大的 

好处，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性。父亲对于子女的保护必 

然也是出于一种 本能； 而父亲对于子女的这种感情，在未开化人中 

也决不亚于文明人。然而，仅将这种感情以及与之类似的母爱，确 

定为动物对其幼儿的慈爱，那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正如斯宾塞所 

指出的，这种所谓的父母感情，尽管在这方面的表现是经常的和强 

烈的，但它也可以在父母身分之外产生。据他所说，一般引起人们 

产生这种感情的对象，总是由于他们过于弱小或无助。不过，这种 

解释只含有部分真理，因为即使在群居的种属中，母亲对待自己的 

亲生孩子与对待其他孩子也还是有区别的。故而，要解释这种母爱 

之情，我们必须假定，除了弱小无助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刺激因 

素，成为唤起（或者至少是增强）母性本能的原动力。就我目前所 

知’这种刺激来自一种外在关系， g 卩幼弱无助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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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呆在一起，与母亲有着亲密的关系。而那种唤起父性本能的刺 
激，显然与唤起母性本能的刺激一样，也是来自相同的环境和条件 ， n 
即孩子的幼弱无助及其与父亲的接近。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父 
母住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接近其子女，都会有这种本能存在。当然， 

我这里所说的父母之情，仅仅是就其原始的纯朴感情来 说的; 后来， 

由于同其他感情(如财产观念和夸耀心理)相结合，这种感情就变得 
更加复杂，并延伸到孩子的婴幼期以后。 

在人类社会，这些本能不仅产生了习惯，而且产生出习俗和制 
度的规则。作为具有这类本能并在智力上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生 
物，人们会对遗弃妻子儿女的男人产生道德上的憎恶。正如我在 
其他著作里指岀过的，公众在道德上的憎恶或非难，乃是形成习俗 
规则以及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本源。可见，婚姻制度和家庭有着相 
同的根源，这就是我在本章中所论述的“习性”或“习惯，’。的确，这 
些制度和习惯的作用，在实际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在前一 
种情况下有社会条例或 法规；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没有这样的条 
例或法规。现在，由于“家庭”一词不仅仅用以表示某种制度，我 
想，我们也可以允许将“婚姻，，这一术语用于比上述更为广泛的意 
义。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为男女之间或久或暂较为稳定的结合， 
一直延续到繁育子女之后。这一定义把重点放在往往被社会学家 
所忽视的极为重要的事 实上： 即在婚姻和纯粹的两性关系之间有 
着根本性的差别。这些纯粹的两性关系即使为习俗所认可，也不 
能算做是婚姻。婚姻应包含在一起生活，这同中世纪的民谚相一 
致:“男女结婚意何谓，同吃同喝又同睡。” CD 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含 72 


① Schaffner, Geschichte der Rechtsverfassung Frankreichs , iii.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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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但却是理所当然的事，并有助于从一个方面去理解那些在本质 
上基本相似、在来源上大体相同的事例。正如我们所知，人类的婚 
姻，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在其他许多动物种属里也有极其相似的 
东西，这可能是从某种“前人”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正是为 
了强调这一点，我把我的这本书称为“人类婚姻史”，并将全面论述 
—切为（或可能为）习俗或法律所认可的婚媾关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婚姻和家庭的关系非常密切。男性和 
女性之持续地生活在一起，最初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利益。因此我 
们可以说，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的确，在 
许多民族中，男女之间的真正婚姻生活，并不是从正式宣布结婚或 
订婚的时候开始的，只有到孩子岀生或者已明显怀孕时，婚姻关系 
才算最终确定。在其他情况下，男女的性关系一旦导致怀孕或生 
育，其最后结果照例是达到结婚或强制结婚。 

火地人和东部格陵兰人认为，妇女在尚未成为母亲之前，婚姻 
是不完全的。在巴拉圭査科地区的伦瓜族印第安人中，“尽管男女 
可以住在一起，但只有一种婚姻（相当于我们的订婚）被认为是合 
73 法的。当地法律认为，在没有生儿育女之前，婚姻是没有约束力 
的；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生育子女，他们便有理由分离。如 
果一旦生了孩子，哪怕孩子不幸夭折或被弄死，他们也必须一辈子 
呆在一起”。①在巴西中部的博罗罗人中，男人婚后要住在新娘的 
家里，直到他为自己盖好房子、有了一个家以后。在加拿大的一些 
部落里，一个已婚男子，当他想与妻子作伴时，他必须到岳父家去 


① Grubb » An Unknown People in an Unknown Land ^ p*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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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她； 直到她生了孩子，她才能去同丈夫住在一起。在阿留申人当 
中，妻子在生孩子以前要住在她父亲的家里，丈夫在这个时候可以 
自由地前去与她相会，直到惯例所规定的期满 为止； 除非那时她生 
了孩子，否则，他不能把她带到他自己的村子里去。在阿特卡支系 
的阿留申人中，丈夫在尚未成为父亲之前，他不会支付娶妻时所需 
的彩礼。 

据说，台湾的察利森人“在事情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可以相隔 
一个月，再约定一个日子，求婚者到女方家中，举行一个简单的仪 
式，以表示女家已同意这对新人可以住在一起。但新娘仍留在母 
亲家中；当她生了孩子、搬到她丈夫家去以后，婚姻才被认为有效^ 
如果她没能生育子女，丈夫便停止走访，夫妻之间的亲昵关系就此 
结束。从今以后，双方就可到别处自由地另找对象”。①在加里曼 
丹沿海达雅克人中，“一对青年男女只要订了婚，虽未正式结婚，通 
常便可以发生性交关系。这只是为了 弄清： 两人的结合是否能卓 
有成效地怀孕生子。一旦有了满意的结果，结婚仪式便可立即举 
行。 

昆士兰州中央西北部的土著，妻子在结婚后通常都不给丈夫 74 
做饭； 只有在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并住到丈夫家里以后，才做这些家 
务事。在澳大利亚其他一些部落中，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一 个男人 
如果与一个女孩私奔，只要她生了孩子，他便可以正式娶她为妻。 

在印度南部尼尔吉里的巴达加人中，新婚妇女要在第一次怀 
孕5个月以后，婚约才算真正确定。这时亲友都被邀请来参加庆 


① Davidson ，Island o f Formosa , p. 573. 

② Gomes ，Seventeen Years among the Sea Dyaks t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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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仪式，并给这位女主人的脖子戴上结婚标志。西奈半岛贝都因 
人的迈宰奈部落，在结婚后，新娘通常要逃跑，新郎则要把她 找回; 
过后，她便逃回娘家，直到怀孕之后才住进丈夫的帐篷。 

关于塞内冈比亚的沃洛夫人，贝朗热一费罗写道，“只是在未 
婚妻已有明显的怀孕征兆以后，有时甚至是在生下一两个孩子以 
后，才正式举行婚礼”。$在法属苏丹的谢纳人中，“只是在生了孩 
子以后，家庭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存在”。②在刚果的南部班巴拉人 
中，“婚姻似乎只有到了将要生育孩子时才算确定下来，因为到那 
时夫妻关系的忠诚已变成双方的义务，否则其祸患就会殃及孩子。 
一般认为，婴儿之夭折就是由于这一原因”。③费尔金博士说，在中 
75 非的福尔部落中，丈夫与妻子一起住在岳父家里，直到生下第一个 
孩子后，他才被允许把妻子带走，自己单独建立小家庭。而他们居 
住岳父家期间的所有家务费用和一日三餐，全由岳父承担。还有 
其他一些民族，丈夫也是住在岳 y 家里，直到生了孩子之后，他才 
能将妻子接走。在阿萨姆邦的卡西人中，丈夫住在岳母家里，要等 
生了一两个孩子之后，如小两口相处得也很好，他才能将妻子儿女 
接到自己家中。在库基人的某些老氏族中，一个青年男子必须为 
他未来的岳父工作3年。在这期间，他可以自由地接近未 婚妻； 她 
一旦怀孕，便应立即举行婚礼，支付彩礼。 

在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各地），怀孕或生子通常是结婚的前奏， 


① Berenger-Feraud, “ Le mariage chez les negres Senegambiens, M in Revue 
danthropologie , 1883 f p. 286 sq. 

② Delafosse ， “ Le Peuple Siena ou Senoufo ,, ( in Revue des etudes ethn- 
ographiques et sociologiques , i. 483. 

③ Torday, Camp and Tramp in African Wilds ,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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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通例而导致结婚。我们常常听说，女孩一旦怀孕生子，其勾引76 
者或情人就得被迫与她结婚;但也可以用交纳罚金来代替。例如， 


在加里曼丹许多未开化部落中，青年男女之间的性交几乎没有限 
制，但是，只要怀了孕，就必须结婚。邦克博士告诉我，緬甸某些克 
伦部落也有这种情况。在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之间的瓦尼扬韦齐 
人中，一个男子如果抛弃已怀孕的女子，而不跟她结婚，“他必须把 
大约3倍于通常嫁资的罚金偿付给这个女子及未出生的孩子。”① 
据库克所说，在塔希提人当中，有时父亲会杀掉他的私生子，如果 
他让这孩子活着，私通男女则被认为已经正式结婚。里弗斯博士 77 
说，在蒂科皮亚人中，“当普通青年男女因通奸而生了孩子，他们就 
得正式结婚。只要他们结了婚，孩子就不会受到歧视。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男子拒绝结婚，这孩子就得立即弄死。”② 

对本章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婚姻起源的假设，也许有人会提出 
异议，说我忽视了存在于人类和低等动物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 
別。据博马舍说，“这个将人类与野兽区别开来的差别，就是不渴 
而饮和四季作爰”。当然，凡是两性作爱被限定于某一特定季节的 
地方，性冲动就不可能是促使两性长期结合、直到生育子嗣之后仍 
然厮守在一起的 原因； 但是，对于一个全年均可交配的种属来说， 

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可能有人会说，人类两性之间的长期媾合， 
并不是源出于上述任何特殊的本能，而只是归因于生殖期延长的 
倾向。尽管这一说法对于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没有作出解释，但也 


① Decle ， Three Years in Savage A frit a , p . 348. 

② Rivers ,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i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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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予以忽视。性生活的持久性或周期性，肯定会影响到两性的 
关系。但是，当问题涉及到这一因素在人类婚姻起源上究竟起过 
什么作用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 ：关于 我们早期人类或半人类祖先 
也像我们一样一年四季皆可作爱的假设是否正确。下一章将专门 
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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臛明的代八类的交 £期 


一些生理学家认为，动物界的性生活周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 
的； 生殖活动乃是个体经济的剩余产物。因此可以说，它们的交配 
期通常发生在收支比例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 


另外，根据希普先生的说法，交配期要受各种不同条件的制 
约。它可能受动物生活地区气候条件的影响，受一年当中季节变 
化的影响，受所能获得的食物数量和性质的 影响； 还可能受个体神 
经、血管和内分泌特质及其生活习惯的影响 ； 以及受妊娠期长短、 

母亲对新生儿哺育期长短以及母亲身体恢复能力的影响。 

当然，动物交配的周期性与交配季节里所存在的某些有利条79 
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不同动物种属的 
性功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影响，这看来也 
是同样明显的。事实上，一年当中的每一个月或每一个季节，都会 
有某一种哺乳动物处于交配期，这种事实就是一个明证。交配季 
节一定要适应各种动物的需要。这从根本上是由幼小动物要出生 
于最适合它们成活时节的这一规律所决 定的； 同时，这一规律还决 
定了季节性条件对于性功能的影响，以及雌性妊娠期的 长短动 
物性生活的周期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 

这一规律可以说明为什么爬行动物、鸟类和许多哺乳动物在 
早春季节产仔，而在热带地区则是在雨季开始后产仔；因为自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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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跟着到来的时期里，生活变得更加容易维持，可捕获的猎物 
最多，又有足够的水和植物性食物，而气候也变得更为适宜。一般 
来说，在高原地区，动物的交配期要迟于地势较低的 地区； 极地和 
温带要晚于热带。分布在不同纬度的动物，其交配期或迟或早，皆 
初以当地的不同气候为转移。以榛子为食的睡鼠，七月交配，八月产 
仔，这时榛子刚好成熟。此后，幼鼠生长很快，故而能抵御秋冬的 
寒冷。南极阿德利地的企鹅要在气候最温暖和阳光最明亮的月份 
里抚育它们的 幼雏； 而大企鹅却要在最黑暗、最寒冷和暴风雪的季 
节里抚育其幼雏。据默里 •利维 克博士 说:“ 唯一能解释大企鹅这 
种生育习惯的理 由是： 其小雏从出生到长满羽毛要经过好几个月 
的时间。它们如果像阿德利企鹅那样，也在十二月（仲夏）孵化，其 
幼雏的羽毛到秋天还未长满，往后就会 冻死； 而在早春孵化，其幼 
雏则可以在父母的抚育下，直到天气转暖，然后便可在整个夏季完 
成换毛过程。这不仅说明交配期通常要受到下一代生存需要的 
制约；而且表 明：即 使是在同一种属之中，影响生殖功能的条件也 
是多么的不同。 

虽然大多数高等动物每年只产仔一至 二次; 但有一些物种（如 
某些鲸鱼、大象、许多啮齿动物和几种较低级的 猴类） ，据说都没有 
固定的交配季节。对于这些动物，也许只要引用布雷姆关于大象 
的解释就够了 ：“ 当地的树木如此之多，以致它们从来不会感到缺 
S 1 乏什么。” @ 尽管在热带地区，某些猴类一年四季随时可以怀孕；但 
对类人猿来说则并非如此。据莫尼克博士和其他作者说 ，猩® 就 


① Levick , Antarctic Penguins , p . 134 sq. 

② Brehm , op, cit. iii .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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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配期，可惜他们没有说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不过，华莱士先 
生曾告诉我，他“在五月份发现过正在吃奶的猩猩，那是旱季的第 
二或第三个月，那时的果实开始丰盛起来。”据温伍德 • 里德介绍， 
雄性大猩猩在发情季节常为争夺雌猩猩而打架。理査德•伯顿爵 
士说: “大猩猩约在十二月这个凉爽而干燥的月份里产仔。我的土 
著朋友告诉我，大猩猩的怀孕期是五至六个月。” ® 

如果考虑到，动物的交配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赖以生 
存的食物种类，以及与解剖学、生理学特质相关联的环境条件，再 
考虑到人和类人猿在生物学上的相似之处，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 
最早的人类或半人类祖先的交配，也会是局限在一年当中的某一 
个季节。这从以下事实的阐述中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一看法。即使 
是在现在，仍有一些未开化民族，据说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特定的交 
配 时期； 而在另外一些民族中，其性欲要求似乎在一年当中的某一 
个时期显得格外强烈。 

根据约翰斯顿先生的介绍，属于地球上最低等种族的加利福 
尼亚印第安蛮族，“他们犹如麋鹿、羚羊或其他动物一样，也有他们82 
的发情季节。” ® 关于某些这样的印第安人，鲍尔斯先生也说，春天 
“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圣瓦伦丁节（情人节），男女交欢宛如 
自然界的野兽和森林里的鸟类一样”。③至于加利福尼亚的胡帕 
人，我们则听说，他们的婚姻一般开始于夏季之初，而在这之前要 
经历一个夏季和一个冬季的求爱过程。 

据库克博士记载，居住在北纬 76—79 度之间的爱斯基摩人， 


① Burton, Trips to Gorilla Land , i. 248. 

② Schoolcraft, Archives of Aboriginal Knoxvledge ^ iv. 224. 

③ Powers, Tribes of California ，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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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明显的性交 季节： 当太阳初次出现时，他们的性交活动大大 
增强；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很少考虑其他什么 事情； 于是，大 
I 多数婴孩皆于九个月以后降临人间。这一说法与博斯凯关于其他 
爱斯基摩人的描述完全一致。叶尼塞北部山谷饲养驯鹿的民族， 
只有在隆冬季节才有较多的人群集聚于一个营地，这时已不能外 
出渔猎。于是，这便成为他们“求爰和找对象的季节。一俟太阳出 
现，随即举行婚礼。” ® 

弗里德里希 • 米勒说，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结婚和怀孕大 
多是在温暖季节，因为那时可以有大量的 食物； 尤其是怀孕更是局 
限在这一时期 D 这一说法至少部分地是基于以下奥德菲尔德关于 
澳大利亚西部瓦昌迪人的描 述：“ 他们像野生动物一样 ，一 年之内 

83 只有一次交配。大约是在阳春季节 . 瓦昌迪人便开始考虑举行 

他们的半宗教式节庆 Caa - ro , 这实际上是在为完成重要的生育任 
务做准备。果这一说法正确无误，妇女们就会在某一时期差 
不多同时生 孩子； 可是，柯尔却断然否认在澳大利亚土著中有这种 
情况。 W . B . 斯宾塞爵士也曾告诉我，在他所了解的部落里，没有 
像奥德菲尔德所说的这种情况。然而，考德威尔先生在给希普的 
一封信里则提到，在他接触到的昆士兰土人中，九月份（当地的春 
天）乃是一个特定的交配季节，在这段时间内有好几个星期，人们 
对任何别的工作都不感兴趣。 

关于居住在新几内亚马克莱海岸的巴布亚人，俄国旅行家米 
克卢 霍一马 克莱曾经写道 ：“在 七八月间，我注意到巴布亚村庄里 


① Miss Czaplioka, My Siberian Year, p. 102 sq. 

② Oldfield，“Aborigines of Australia，” in Trans. Ethn. Soc. N. S. iii.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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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妇女都处在怀孕的最后阶段，大多数在九月生产。可见，她 
们的生育活动大部分都集中在一年之中的某一个季节；同样，也是 
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一一十二月和一月，居住在此地的巴布亚人很 
少从事农田工作，大多都去庆祝他们持续几夜的夜间狂欢节。” ® 
居住在瓦尼格拉河口的部落，一年一次的 Kapa, 是他们最重要的 
欢乐节日，届时经常举行婚礼。关于新几内亚其他一些土著（如迈 
卢人）的情况，我们从马林诺夫斯基博士那里得知，他们一年一度 
的盛会也是与结婚和性生活相联系。“在那几天的节日里，跳舞越84 
跳越狂热，似乎有短暂的私通苟合相伴随，有时甚至带有集体纵欲 
的特色。”② J. H. 哈德菲尔德先生从靠近新喀里多尼亚的利富岛 
写信给我说，以前结婚在任何时间皆可择吉举行，但“十一月通常 
是订婚的时间。”这个地方的季节正好与英国相反，十一月乃是春 
末夏初。 


在吕宋岛的加当人中，“有一种 习俗： 青年人将要结婚之时，互 
相竞争着要向未来妻子的祖先献上他们从敌人那里猎来的人头， 
以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和勇猛。猎头活动一般是在一种所谓‘火 
树 ， 开花的时节进行。”③至于台湾北部的土著，据一本中文书所 
说，“当草木繁茂之时，妇女们便盛装打扮，到附近部落里去探亲访 
友。” ® 在一本中文史志的翻译本里，鲍勒告诉我们，海南岛的黎族 


① Miklucho-Maclay ， Anthropologische Bemerkungen liber die Papuas der Ma- 
clay-KUste，’，in Natuurkundig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sch Indie, xxxiii. 245. 

② Malinowski，Natives of Mailu <, n in Trans.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f xxx- 
ix. 562 ， 664. 

③ Foreman» Philip pine Islands » p. 212. 'Worcester ， Philippine Islands » p. 

439. 


④ Taintor ，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 ,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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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的节日里，来自附近各村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地绕着圆圈边 
跳边唱。这是谈情说爱的最好时机，父母们对子女所选的对象不 
加反对，也不问他们姓甚名谁。据该书介绍，在“生黎”当中，十六 
七岁的少男少女，在美丽的春夜一起唱歌作乐，父母从不干涉。在 
中国大陆的一些民族也有类似的习俗。希尔特在他所写的一篇关 
于中国大陆南端雷州半岛的文章里对遂溪县人作了一番描述 ：“每 
85 年元宵佳节，男男女女从远近各处来拉藤圈，目的是来看热闹，那 
时城镇和集市到处都挤满了人。”① Y. H. 姚先生告诉我一首中国 
有名的诗，说是有一位年轻少妇于春日站在她房屋的阳台上，当她 
看到正在绽芽的柳树时，后悔不该劝她丈夫外出升官发财 

在柬埔寨， M. 蒙迪埃勒发现一年有两次（四月和九月），男人 
们似乎变得“十足的发情”，如果遭到女人拒绝，甚至会把她们杀 
死。关于马来半岛胡卢贾洛尔的塞芒族哈米人，安南代尔和鲁宾 
逊写 道：“ 当问及一个哈米妇女一般生多少孩子时，她说他们部落 
的孩子往往都是在一年之内的同一季节出生的。据在场的马来人 
说，这个季节相当于阿拉伯历的头一个月，即大约是三月。这正好 
是暴风雨季节结束之后。这一说法由一位马来妇女所证实，她说 
塞芒族潘甘人的繁殖就像野兽一样。不过，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 
没有多大价值。由于为我们提供情况的那位哈米妇女不会计算， 
我们无法获得这里人们所生孩子的数目。但据她说，每个育龄妇 
女一般每年都生一个孩子。” ® 马丁博士在他关于马来半岛内陆部 


① Hirth, w Peninsula of Lei-chou,” in China Reviezv, ii 351. 

② 即王昌龄诗《闺怨 h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 
教夫婿觅封侯 。”一 - 译者 

③ Annandale and Robinson, Fasciculi Malayenses ,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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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著作里说，这一说法是很个别的，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 
调查研究。斯基特先生告诉我们，属于贾昆族的贝西西人，“共同％ 
定期举行嘉年华会（在收获水稻以后），据他们说，届时他们‘被准 
许互换妻子’。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秘鲁的婚姻 法：该 法为全国各地 
规定了每年举行一次的共同结婚日。”®而且，马丁博士自己也说， 
贝西西人都是在收获水稻季节时订婚的。不过，若从下面将要谈 
到的情况来看，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重要意义。 

阿萨姆邦比胡人的节日，每年四月举行，每次持续七天。在节 
曰里，人们跳舞唱歌，尽情欢乐，沉湎于自由饮酒和各种放纵活动。 
这种春天节日“通常受到妇女们的欢迎，她们希望在节日期间大大 
地放纵 一下； 她们在这个期间的放纵行为，不会被看作是污点或丢 
脸。”运气不好的青年，在未能征得他所钟情的女孩父母应允把女 
儿嫁给他的时候，他便使用计谋来得到她。“他潜伏在路边，等待 
他的意中人及其女性亲属去赶集或参加节日盛会从此经过，他在 
同伴的帮助下，强行把假装不愿意的姑娘抢走，并私下和她成亲。 

几天之后，女孩的父母不得不顺从他的要求，并同意让他们公开举 
行婚礼。”居住在阿萨姆和东孟加拉之间山区的卡西人，当三月份 
新月出现时举行盛大舞会，许多人在舞会上找到对象，喜结良缘。 
这里的习俗 是：未 婚女子围成一圈欢乐歌舞，“而年轻的单身汉则 
在圈子外面跟着跑，挥舞着羽毛扇。” ® 奥里萨山区的布伊亚部落， 
在二月份有一个名叫“马格波赖’>的节日。节日期间，他们尽情纵 87 
酒，并做出可怕的放荡行为 ，一 直持续三天。“在这三天内，平臼对 


① Skeat and Blagden * Pagart Races o f the Malay Peninsula ， ii 70, 

② Steel，“Kasia Tribe，” in TVcms. Ethn. Soc. N. S. vii.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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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血缘关系和丈夫权利的尊重都丢到脑后，甚至姐妹兄弟也可互 
相猥亵调情。” ® 据科洛内尔 • 多尔顿介绍，住在焦达纳格布尔的 
荷人，每年一月份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当粮食满仓时，人们便各显 
神通，尽情欢乐。在这期间，他们的想法很古怪，男男女女都变得 
欲火中烧。似乎为了安全起见，绝对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让人们充 
分发泄感情。于是，节日变为纵情的狂欢。这个时候，仆人们忘记 
了对主人的职责，孩子们忘记了对父母的尊敬，男人们忘记了对妇 
女的尊重，而妇女们则忘记了温文尔雅、举止端庄。”男男女女几乎 
变得像动物一样沉溺于色情癖好之中，并给予女孩子们以最大的 
自由。这位作者还说，“大多数山地部落似乎感到有必要在一年之 
中的某个特定季节用激发两性交往的办法来促进婚事。” ® 杰普尔 
的蓬贾人在新年的第一个月有一个节日，届时男女云集一处；连下 
层人亦可参加节日盛会，男女交欢前后持续一个月，其间可以自由 
选择对象。尼尔吉里的科塔人，同样也是每年举行一次包含此类 
纵欲活动的节日盛会。 

最为广泛的节日，在北印度叫 Holi ， Ph & g 或 Phagm 在德 
88 干和西印度叫 Shimg 自或 Hutashana , 在南印度叫 Kamanpandi - 
kai 。 这种节日活动一般在二三月间举行，至少持续3天；有些地方 
甚至持续15天或者更多，而其中的最后3天尤为重要。这类节日 
一般被称为“爱神节”。纳特萨 • 萨斯特 里说: “这种节日大多数参 
加者所想像的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是丘比特，他们的模拟嬉戏是为 
了爱神 Kama 。”® M . 鲁斯洛在描写奧德普尔的印度人进行这类节 


① Macmillan * “Bhuiyas， ，’ in Calcutta Review ^ ciii, 188* 

②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i p # 300. 

③ Natesa Sastri ，Hindu Feasts , Fasts，and Ceremonies ^ p* 44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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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庆祝活动时作了如下 描述： “ Holi 节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是以女 
神 Holica 或 Vasanti 的名义举行的，她在印度诸神中是体现这个 
季节的人格化身。狂欢持续好几天，届时各个社会阶层全都处在极 
度的放纵与混乱之中。这是印度定期的狂欢节。连最受尊敬的人， 
也不论身份和年龄，全都毫不害羞地参加这个季节所特许的狎昵狂 
舞……，最为猥亵的模拟像摆设在城镇的各个人口和主要大道上。 

妇女和儿童拥挤地围着可怕的 Holica 偶像，并在偶像周围摆上鲜 
花。首府的大街上到处都呈现出一派有伤风化的景象。”^据托德描 
述，在梅瓦尔的拉杰普特人中，春天最后的几天是奉献给爱神 
Camdeva 的：“ 当夏天的热风开始刮起来时，花神便垂下她的头， 
而爱神则回到她的隐居之处去了。” © 居住在北部平原的雅利安 
人，其春天约在三四月间，这是一个谈情说爰和欢乐愉快的季节， 
人们咏唱诗歌加以 庆祝； 同时，这也是一个经常举行婚礼和宗教庆 
典的时节。据斯特拉博说，古代波斯人一般都是在春分时节缔结婚89 
姻。他还告诉我们，亚马孙人妇女一年之中有十个月是与男性隔离 
开的；可是，每年春天一到，她们就前往某个山区，与邻族的男人相 
会，并在此后的两个月内与他们交媾，为的就是繁衍后代。后来的 
罗马人，则把四月与爱神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种流行于北非的 
阿拉伯历书，同样亦把四月和五月看做是夫妻做爱的最佳月份，其 
次是在八月。 

中世纪一位《圣阿达尔伯特传》的不知名作者和俄罗斯“以利 
撒修道院”一位生活于16世纪、名叫帕姆菲尔的修道士，都曾谈到 


① Rousselet, India and its Nati-ve Princes , p. 173. 

② Tod ，Armais and Antiquities of Rajasthati, i.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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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斯拉夫民族中所盛行的一年一度允许人们尽情放纵的狂欢 


节。据帕姆菲尔介绍，这样的盛会与《涅斯托尔编年史》里所提到 
的节日相似，每年定期在诺夫哥罗德州边境的河边举行。在节日 
盛会里，每个男子都可以带走一个征得本人同意的女子。盛会一 
般在六月底即圣约翰节前一天举行。他们在未信基督教之前所崇 
拜的是一位名叫“贾里洛”的神灵，相当于古希腊人的“普里阿普 
斯”（男性生殖神）。 M 沃尔科夫观察到不久以前这些习俗在特维 
尔地区仍然存在，“该地区在雅里洛节（雅里洛为一男性生殖神）， 
父母们让年轻的姑娘前去参加类似古代斯拉夫人所作的游戏，旨 
90 在择偶订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以参考 M . 巴金的 记述： 
卡桑的沃加克人仍然保留着非常古老的习俗，青年人结婚都在每 
年一个特定的时候，即在收获干草季节之前，约当六月末左右。 

正如曼哈特所指出的，欧洲各国过去和现在都有春季和仲夏 
的节日，并用篝火、音乐和跳舞来庆祝，其间还伴随有谈情说爱和 
喜结良缘。但是，对于这些节日庆祝活动，是否可以像库利舍尔和 
后来某些作者所主张的那样，统统作为人们在春季和夏初性欲增 
长的一个例证，仍然是令人怀疑的，应当考虑到类似的节日同样也 
在—年当中的其他时候举行。比如，我们听说，古代俄国每年在圣 
诞节和基督受洗日里也伴随有男女之间大搞两性关系的活动。在 
其他地方我曾列举过一些事实，表明欧洲以及北非原来庆祝仲夏 
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驱除夏至时出来活动的各种恶魔。我敢相 
信，在其他节气(诸如冬至和春分)里庆祝的节日，也一定具有类似 


① Volkov’ “Rites et usages nuptiaux en Ukraine，’’ in L'Anthropoiogie ， ii_ i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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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这类节日的庆祝活动一般不会具有色情特征。青年男女 
在节日里聚在一起谈情说爱，很容易得到说明，用不着借助古代性 91 
交季节理论来作解释。至于俄罗斯节日与男性生殖神“贾里洛”的 
联系，则可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关于节日庆祝活动出现性放纵的情况，在美洲和非洲各处也 
都有所报导。据弗里克先生说，在博罗罗族印第安人中 ，一 年之内 
的某个时候，男人们在单身汉公房内举行庆祝会，并把没有父母的 
女子偷偷带来，留在公房内过夜。 H . H . 约翰斯顿爵士曾经谈到 
英属中非“在某些季节里” ® 所出现的以性活动为特征的狂欢。 

A . J . 斯旺先生在尼亚萨湖附近的一些部落中，弗里奇博士在霍屯 
督人中， H . 罗利在卡菲尔人中，都发现有与收获季节相联系的这 
类狂欢节。 H . T •卡曾 斯写信告诉我，纳塔尔地区的卡菲尔人中， 
八九月（南非的春天）出生的孩子，比其他任何月份都多。他把这 
种状况归因于未婚男女在一定节日里的放荡乱交。另外，西姆斯 
博士从斯坦利湖写信告诉我，在巴特克人中，九十月 （雨 季开 始时） 
出生的孩子，比其他时间出生的都多。 Ch . E . 英厄姆从班扎曼泰 
卡来信，说他相信在巴刚果人中也有相同的情况。所有这些来信， 
也和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一样，都是对于我向分别生活在各地未开 
化民族之中的朋友们所提问题做出的回答。另外，还有一份来自 

T ， 布里奇斯先生的回答，他告诉我，就他所知，居住在火地岛南部 92 
的雅甘人，不同月份出生的人数都差不多^ 


我迄今所引作为有利于说明人类交配期的例证，其价值当然 
是很不相等的，而其中有些或许还可以省去。我曾参考过一些在 


① Johnston, British Central Africa , p. 408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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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盛行性放纵的可疑证据，但必须说，尽管在某些场合性放纵似 
乎成为节日的主要特色，但也不能认为举行节日活动乃是人们性 
欲增长的时节。这类节日（特别是某些农业节日）可能是为了促进 
粮食增产而举行的一种巫术仪式，其间在许多场合或多或少地也 
会伴随有混乱性交行为。关于上述贝西西人的狂欢节，斯基特先 
生说，其宗旨显然不仅是为了促使粮食增产，而且也是为了祈求其 
他作物丰收。克鲁克先生认为有理由相信，印度“霍利节”庆典的 
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祈求人畜两旺，五谷丰登。 

另外一个引人注意的习俗，是人们通常在一年之内某些特定 
时间举行订婚或结婚典礼。这一习俗纯粹是出于实际的动机。南 
美大查科的乔罗蒂人，通常在角豆树荚果成熟季节举行订婚仪式。 
“当食物供应丰富时，狂饮比赛和其他节庆几乎是连日举行”。①苏 
门答腊岛上占碑的库布人，在一年之中某些能够贮存的野生果实 
收成最多的时候结婚，以便让青年夫妇有足够的食物吃。在马六 
93 甲的贝努亚人中，“人们通常在七月和八月结婚，那个时候水果最 
为丰富。” @ 在摩洛哥，人们一般在秋天结婚，那时正当秋收完毕， 
粮食满仓。有人告诉我，在非斯南部的艾特瓦兰人中，其他时候一 
般不结婚。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欧洲民族的农民喜欢在秋天或 
初冬结婚。东非的瓦沙加人举行婚礼一般是在酿好啤酒的时候， 
这取决于谷子的收获季节。西非的约鲁巴人，古时是在雨季开始 
时结婚，“但那个季节食物很少，现在改为薯蓣收获的时候，这时是 


① Karsten, Indian Dances in the Gran Chaco (S. America), p. 30. 

② Favre，“Account of the Wild Tribes inhabiting the Malayan Peninsula in 
Jour. Indian Archipelago , ii.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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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为欢乐的时刻，又是播种下一荏作物的季节”。 @西 非其他 
的一些人喜欢在旱季或雨季末期举行婚礼，因为那时有大量的鱼 
类，而且气候也比较适宜于户外活动和娱乐。人们喜欢利用闲暇 
时间来举行婚礼。例如，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印第安人 ，一 般在秋 
天或冬天结婚。在达尔迪斯坦通常在一月和二月结婚，因为“那个 
时候男人们没有农活，而家里又存有大量的肉类。那加人习俗硬 
性规定，如果在其他季节结婚要受到重罚。” © 库基人通常在相同 
的月份结婚，“因为他们有非常充足的食品，而且也是他们最空闲 
的时候”。③库尔格人的结婚通常“在四月和五月，那时稻田都已干 
了，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④迷信在这方面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比如印度的婆罗门，一年之内只有四个月（即三月、四月、五 
月和六月）可以结婚，这个时候结婚被认为是吉利的。但是，杜波 
依斯认为，原来导致他们固定在这几个月结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那个时候天气太热，农村的劳动都已 暂停; 而先前的收获则给他们 
提供了结婚庆典所必需的东西。在中国，春季和腊月被认为是最 

佳的结婚时期。然而，绝对不能认为，这样的迷信也是源出于性生 
活的周期性。 

可能有人会说，以上这些说法不太明确而难以令人信服， 而有 
些说法则似乎有夸大之嫌。然而，尽管这些材料存在不少缺陷，我 
想仍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表明 I 人类在一年之中的某个时候 (— 般是 
在春天)性欲要求或生殖能力通常会有所增加。这一结论亦可从 


① Dennett ，Nigerian Studies p. 165 sq. 

② Biddulph» Tribes of the Hindoo Koosh T p. 78. 

③ Macrae，“Account of the Kookies，” in Asiatick Researches , vii, 194. 

④ Richter ，Manual of Coorg ,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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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关不同月份出生人数分布的确切统计资料中得到证实。 

在18世纪，沃根廷观察到，瑞典生于同一个月的婴儿要比生 
95于其他月份的为多。自那时以后，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现有相同 
的情况。据瓦保斯报导，在撒丁岛、比利时、荷兰和瑞典，每年总有 
两次人口有规律的 增长： 第一次大规模增长是在二月或三月，第二 
次是在九月和十月。索马尼观察到，意大利南部每年人口只有一 
次增长，但比北部春、秋两次的增长还要多。迈尔和博伊克曼发 
现，德国每年有两次（二三月和九月）为人口出生高峰。海克拉夫 
特说，在苏格兰八个最大的城市里，合法婚姻的孩子在四月份出生 
的多于其他月份。据索马尼介绍，一般地说，瑞典三月份是出生的 
最高峰，法国和荷兰在二月和三月之间，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和 
意大利是在二月，希腊则在一月。可见，南欧要早于北欧。不过， 
第二个出生高峰，越往北越多见。在德国南部，第二个出生高峰低 
于第一个高峰;但在德国北部，第二个出生高峰一般高于第一个高 
峰，而在瑞典则明显地高于第一个高峰。 

至于非欧洲国家，瓦保斯也观察到，马萨诸塞州的出生率一年 

同样有两次增长，即在三月和九月。在智利，九月和十月（即初春） 

出生的小孩，大大地多于其他月份。在古巴，根据芬利博士所编的 

96 记录，白人和有色人种都在七月份呈现出特殊高的出 生率； 另一个 

高峰则是在十一月和十二月，但不怎么明显。阿拉哈巴德的 S . 

A . 希尔先生告诉我们，该省印度人的出生率，在不同的月份有所 

不同，出生率最低的是六月，最高则在九月和十月。据 1888- 

1892年哥印拜陀地区的出生登记来看，出生率最低的是在二月 

(6. 95 %)，最高的是在十月( 9 . 62%)和七月 （9. 15%)，在阿尔果德 

北部，也是最低在二月（5_卯％)，最高则在八月和七月（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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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和 10. 13%)，而在卡纳拉南部，十月和九月最低（分别为 
6. 68%和 6. 74%)，七月和六月最高（分别为 9. 80%和9, 69%)。 
欧洲人和欧亚混血人不包括在内。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无疑是出于各种 原因。 但我想有充分的 
理由可以相信，二月和三月的出生高峰（智利为九月），至少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五月和六月（智利为十二月）生殖力有所增长的倾向。 
这似乎有可能是由于那个时候有比较多的非婚生育。希普先生相 
信，在古巴春秋两季的怀孕率之比较高，可能也有相似的 原因。 

如果我们迄今在男人中仍然发现，有人在春天或夏初的性欲 97 
要求或生殖能力有所增长，我想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我们早期人 
类或半人类祖先曾经有过交配期的残存现象。我们更有理由认 
为，在类人猿中是有性交季 节的； 就远古人类来说，其生存条件与 
类人猿是相似的，而相似的条件便可能产生相似的结果。我们可 
以设想，远古人类在这方面也遵从那条支配其他动物交配的法则， 

他们的生殖活动同样也会受到下一代需要的控制。如果性交发生 
在春天或夏初，其子女的出生会比大多数哺乳动物为早，这是确实 
无疑的。但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婴幼期通常较长，关于适合于婴 
幼儿生存的最佳时间，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天 
或几周，而且一般地要考虑到他们生长的整个早期。除了饮食衣 
着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子女的 幸福； 而要发现所有 
这些因素，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能确切地说，为什么獾熊在二 
月末或三月初产仔，而挪威山区的驯鹿则在四月繁殖；但有—点是 
毫无疑问的，即这些季节最适合于有关物种的需要。 

相当多的北欧民族之于冬天出现怀孕高峰的原因，一般认为 98 

是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诸如收获之后的宁静，较好的饮食 ，圣 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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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娱乐，或结婚率的增多。虽然我不否认可能有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对这一解释还是感到有商榷的余地。人们在十二月以前已从田 
野劳作中恢复过来。沃根廷曾说过，圣诞节娱乐从十二月末一直 
延续到一月，但对此后十月份的出生人数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至于说到生殖力增长倾向与大量食物供应之间有关联的假设，还 
应当注意到 ：在欧 洲北部地区，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五月和六月的 
怀孕率，要比食物供应比较丰富的九月、十月和十一月的怀孕率髙 
出许多。的确，在瑞典和德国西北各省，九至十一月乃是明显的低 
怀孕率时期。在纳塔尔省的卡菲尔人中，妇女在十一月和十二月 
怀孕多于其他 月份； 虽然，据卡曾斯先生报导，在他们那里以三月 
至九月的食物为最多。在巴特克人中，怀孕高峰在十二月和一月， 
然而，据西姆斯博士对我说，食物供应最丰富的时节却是在旱季， 
即从五月到八月末。最后，有关冬天怀孕最多是由于结婚频率较 
高的意见，是与许多研究者所得出的如下结论相对立 的：结 婚率在 
不同月份的分布不均，对于出生率的分布只有很小的影响，甚至完 
全没有影响。 

99 关于冬天怀孕率高的原因，我不敢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但我 

认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岀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尽管这 

是比较晚近的事。考虑到在欧洲九月是婴儿出生率最髙的月份 

(或者说十二月是怀孕率最髙的月份），而且越往北，比率 越高； 考 

虑到北欧农业民族在秋季和冬初有许多食物，而到春天又往往感 

到食物短缺;最后，考虑到冬天的寒冷不致影响婴儿的健康 （因为 

有足够的木柴可作燃料），因此我想，小孩出生于九月份可能是最 

好养活的时机。事实上，博伊克曼博士也是说，“秋季出生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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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大的活力，并具有应付婴孩早期各种危险的抵抗力。” ® 在 
半个多世纪之前，爰德华 • 史密斯通过对 3 050 个出生一年之内 
死亡的英国儿童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月份出生的婴儿死亡率 为：二 
月出生的少于7%，九月出生的占7%，六月出生的几乎达到 
11%。换句话说，即五月和十二月怀孕的孩子有最强的生命力，而 
在九月怀孕的为最低。对于这个十分有趣的事实（在我起初提出 
我的设想时还不知道这一事实），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在作评论 
时写 道：“ 我们已经看到，五月和十二月一般地说是欧洲怀孕率最 
高的时期，而九月是怀孕率最低的 时期； 因此，如果说这种巧合不 
是偶然现象的话，那么，最强壮的孩子是在人们生殖力最强的时候 
怀的孕，最弱的孩子是在人们生殖力最弱的时候怀的孕。” © 这可 
能是对人们在十二月份性欲增长或更愿受孕的合适 解释； 同时，这 100 
也可以说明 ：为什 么春天和初夏的怀孕高峰，并未作为无用的残余 
现象而消失，而是一直保存到了今日的文明世界。但是，由于经过 
认真研究的例证太少，暂时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结论。 

或许，阿拉哈巴德的印度人于九月和十月间（即热季之末和冬 
季之初）出生率的增长，亦有类似的原因。可能是孩子出生于这两 
个月，其成活的机会最好，因为到冬天仓廪丰满，某些生活条件也 
变得有益于健康（尽管九月本身对于健康并不十分有 利）。 另一方 
面，希尔先生则把怀孕率的增长归因于大量食物对于人们健康状 
况的直接影响。但是，正如以上所述，其他国家关于出生率的统计 
数字，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这样的影响。 


① Beukemann, Ein Beitrag zur Untersuchung iiber die Vertheilung der Gebur- 
ten nach Monaten ， p. 59. 

② Ellis, op. cit. i. 14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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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今人类的生殖力没有任何特殊季节的限制，但这并不 
妨碍其原始祖先可能有这种限制的假设。当尼科尔森教授责备达 
尔文主义对此没有指明任何适当的原因时，他却忘记了自然选择 
乃是阻止一切有害变异的唯一否定原因。人类在文化技术和发明 
创造上越是进步，就越能获得抗拒外在有害影响的能力，就越能在 
天气寒冷时不致受冻，在自然界食物匮乏时不致 挨饿； 简而言之， 
即越能摆脱季节变化影响一一一年当中无论任何时候出生的婴 
儿，几乎都有健康成长的更大可能性。至于交配时间，往往会偶尔 
发生变异，并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异更为频繁，这又直接或间 
接地引起其他一些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保持下来并传给后 
代。同时，我们还满怀兴趣地注 意到：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尽管 
101 这在每个文明社会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 
(如智利），大于以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如德国的萨克 森）； 在农村地 
区大于城镇，在瑞典，18世纪中叶则大于现代。人们越是放弃户 
外的自然生活，越是过得奢华，生活习惯越是讲究，其性生活的变 
化就越大，而季节性变化对性生活的影响就越小。 

家畜和被圈养的野生动物的性生活也是多种多样的，其变异 

不仅发生在不同的动物种属之中，而且还涉及到圈养下同一种属 

的每一个动物个体。在狗、山羊、南方国家的驴、被关养的牛群和 

鹿群当中，雄性一年到头随时（或几乎随时）都能配种繁殖。家猫 

每年有3次或4次发情期，而野猫只有1次（有人说有两次，但仍 

有存疑）。雌性野狗每年只在春天有1次发情期，但家狗不仅在春 

天有1次发情期，而且约在6个月之后的秋天还有1 次； 不过，仍 

以头一次最重要。赫尔曼 • 穆勒博士观察到金丝雀在秋天和冬天 

产卵。当然，自然选择不能说明这些变化的原因，因为它们是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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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法则支配的。有限制的交配期乃是自然选择强力过程的 产物； 1。2 
而这种过程只有在不受圈养或文明影响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作 
用。 

如果本章所提出的假设有些道理，那就必须承认，假定在原始 
人中（正如我所确信的那样）已有婚姻存在的话，性本能的持续兴 
奋，并未在人类婚姻的起源上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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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m = m 

“ a 交 writt 到之一： 

天； is 当讵辺乱交生话的民藤 sin 


关于早在原始人中即已存在婚姻、并由父母和子女组成为家 
庭的结论，是与研究早期历史的许多社会学家的观点完全对立的。 
他们通常都是认为 ：人类 起初生活于杂乱性交状态，当时尚无个体 
婚姻存在；一个原始群或一个部落中的所有男人，可以不分彼此地 
同所有的女人发生 关系； 由此所生的子女，属于整个群体。持有这 
种观点的学者，有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艾夫伯里勋爵、吉罗_ 
特龙、利珀特、柯勒、波斯特、维尔肯、克鲁泡特金、维卢茨基、布洛 
克和其他人。现在，这一观点显然已不如我最初写本书时那么流 
104 行了 ；不过，仍旧还有一些坚定的维护者。例如，布洛克博士就曾 
说过： 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已经证明我对“乱交说”的批判是站不 
住脚的；人类在其发展早期的实际生活中盛行杂乱性交，是有事实 
根据而无可置 疑的； 在这个问题上竟有人挑起争论，简直令人难以 
理解。此外，最近还有一些作者，也几乎是同样的武断和自信。所 
以，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将我所作的批判予以重申和补充，这样做 
绝不会是多此一举。现在，也像以前一样，我不仅要努力揭 示出： 
人们所臆想的古代乱交残余实际上并不是那么— 回事； 而且还要 
设法指明 ：对于 这样一些习俗究竟应当作何解释。 

实际上，被用以支持乱交假说的例证，无非来自两个方 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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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某些民族在某些古代和现代著作中被认为曾经或仍在过着 
乱交 生活； 其二，是某些习俗被人们想像为系从尚无婚姻存在的文 
明早期阶段流传下来的古老遗风。在本章中，我将只涉及前一方 
面的事例。 

麦克伦南说，“各地的传说，都可以上溯到一个婚姻尚不为人 
知的时代，并能追寻出某些将婚姻予以制度化的立法 者：如 埃及的 
美尼斯，中国的伏羲，希腊的凯克洛普斯，印度的斯维塔克图 。” (D 
据中国史籍记 载：太 古之时，人们的生活与野兽无二，荡游于林莽 
之中，妇女为男人 共有； 所生子女，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后来，伏 
羲帝废除这种不分彼此的性交生活，并制定了婚嫁之礼。在印度 
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曾告诉他妻子孔蒂说 ：从前 ，妇女不是 
呆在家里依靠丈夫和其他亲人过活，而是在外面尽情地享乐。这 
在当时并不算什么过错，而且还受到伟大的利雪斯的 赞美； 这一习 
俗尚能在乌塔拉库鲁人中见到。但是，自从圣贤乌达拉卡之子斯 
维塔克图亲眼见到一位陌生的婆罗门当着他父亲的面将他母亲带 
走之后，他便决定将这一陋习予以废止。根据雅典人的传说，以往 
妇女亦为男人所共有，他们犹如野兽一样地进行 交配； 故而，每个 
人都是知母不知父。后来，这一共有制终于被雅典的第一代国王 
凯克洛普斯所废除，由他制定了关于婚姻的法律和规则^生活在 
遥远北方的拉普兰人，也在歌颂恩贾维斯和阿齐斯，认为正是由他 
们确立了婚姻制度，并用神圣的誓言而将妻子们加以约束。 

这类传说被用来作为原始乱交的例证，并不比引用《创世记》 
第二章作为原始一夫一妻制的证据强多少。这类传说之所以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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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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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可能是由于普通人民都倾向于将几乎所有伟大制度的确立 
都归功于某个贤明的立法家或统治者，或者是归因于他们直接受 
到神灵的启示和指点。但同时我不否 认：这 些传说可能也反映出 
以往的社会生活条件。《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可以说明当时在 
印度非雅利安人和喜马拉雅人中道德规范是比较松 弛的； 如般度 
族五兄弟共娶一妻，正是反映出他们盛行一妻多夫制的习俗。拉 
森曾经认定，乌塔拉库鲁人亦是居住在喜马拉雅这一巍峨群山之 
中。关于雅典人的传说，往往也被算做是母权制的 残余； 可是，有 
关希腊一度盛行母系继承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争议颇多的假说。 
罗斯先生认为，这一传说起初可能是“一位生活在2 000年以前的 
人类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色彩多于事实根据的原始乱交学说’，。① 
他说，凡是读过卢克莱修和奥维德著作的人都会知道，这一学说当 
时在希腊学术界是多么流行。 

在希腊罗马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国外部落生活于乱交状态的 
记述。希罗多德和斯特拉博告诉我们，在马萨格泰人中，虽然每个 
男人只有一个妻子，但男女关系却很 随便； 一个男人若想与一个女 
人偷情，他只要将他的箭袋挂在她的大车前面，便可以毫不害羞地 
107 与她做爱。不过，应当注 意：在 这些经常被引用来作为早期乱交例 
证的记述中，同样清楚地表明，当时已有个体婚姻存在，只是除了 
丈夫之外，其他男人也可以接近他的妻子。根据13世纪一位名叫 
马端临②的中国学者说，在突厥斯坦的马萨格泰人中间，有一种兄 


① Rose，“On the alleged Evidence for Mot her-right in Early Greece”，in Folk- 
Lore , xxii . 279 sqg . 

② 马端临 （125 4 — 1323) ， 为中国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著有 《文献通考》等一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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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共妻的习俗，所生子女属于长兄；一个男人如无兄弟，亦可与他 
人合娶一妻。这一说法，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一妻多夫 
制自远古以来也曾盛行于中亚其他民族之中。至于希罗多德和斯 
特拉波的一些说法，可能也是以这样一类的事实材料为根 据的； 他 
们所提到的个体婚姻，或许是指兄弟共妻中的长兄或朋友共妻中 
的首夫而言的，因为只有长兄或首夫才是主要的、真正的丈夫。同 
时，我们还应当 想到： 一妻多夫制往往是与一夫多妻制同时并存 
的，一群男人实际上共同拥有好几个妻子。 

在另一个斯基泰民族加拉克托法吉人中，据尼古劳斯 • 达马西 
努斯说，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和妻室，他们称年长的男人为父亲，称年 
轻的男人为儿子，称同龄的男人为兄弟。他还说，伊利里亚的利本 
人同样也是共同拥有妻室，并共同将小孩抚养到5 岁； 然后再分别 
为每个孩子确认父亲:看他长得最像谁，便认定谁是他的父亲，谁就 
得将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教养。希罗多德还谈到阿加泰西人（当时 
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尔后则被迫往北迁移），说他们也是共 有妻⑽ 
室，丈夫可能都是兄弟，他们作为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既无嫉妒，也 
无怨恨。据说，在本都沿海的莫西尼人中，也曾盛行乱交关系。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一些民族-诸如伊奇蒂奥法吉人（居住 

在红海中的小岛群上）、希洛法吉人、斯佩马托法吉人、加拉曼特 
人和特罗格洛迪特人，古典作者也曾谈到，他们共同拥有妻室儿 
女。据说在特罗格洛迪特人中间，只有首领才能单独 娶妻； 任何 
人若想与首领的妻子寻欢，就得交付一只绵羊。希罗多德在谈及 
特里顿湖地区的奥西安人时写道 ：“这 些人不结婚，也不过家庭生 
活，而是像群居动物一样聚在一起。他们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便 
被带到每三月举行一次的男子会议上，并根据他们的长相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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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 ”® 他在谈及居住在大西尔提斯沿岸的另一个利比亚民族 
纳萨莫尼亚人时 则说： “根据当地的习俗，每个男人都有几个妻 
子，但对大家的妻子均可不分彼此地发生 关系； 他们也像马萨格 
泰人一样，只要在他们前面插上一根棍棒，便可放心大胆地做 
爱。”② 同时，我们也颇感兴趣地注 意到： 希罗多德还特别肯定 
了在这些利比亚民族中已有个体婚姻的 存在； 而他关于这些民族 
赌咒发誓和其他一些习俗的记述，已在现代北非居民中得到印 
_证，从而可以推想，他关于这些民族两性关系的说法，也一定是 
以某些事实为根据的 a 不过，他所依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实， 
当然已难以弄清，或许是有关他们在某些特定时节的杂乱性交。 
马莫尔 • 卡拉瓦贾尔曾经谈到非斯附近的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 
(位于从塞夫鲁通往努米底亚省的大道上），据非洲学者说，在这 
座城市里有一座大庙，每年都在一个特定的夜晚举行盛大的祭 
典。祭祀完毕，熄灯以后，男男女女即可进行苟合乱交。当时在 
场的妇女，回家必须在弄清是否已经怀孕之后，才被允许与丈夫 
同床；而由这次苟合乱交所怀上的孩子，将来就注定要成为大庙 
的仆人。后来，当阿拉伯人侵入北非之时，这座城市连同它的大 
庙和所有房屋全都被夷为一片废墟。不过，据说类似的习俗至今 
在摩洛哥仍可见到。在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我曾听到有关某些 
部落的 故事： 据说一年当中在某个特定的夜晚，男男女女云集于 
清真寺内，当灯光熄灭以后，每个人都得就地躺倒，与近旁的异 
性拥抱做爱，而不顾任何婚姻纽带和血缘 关系； 在开始进行放纵 


① Herodotus^ iv. 180. 

② Ibid. iv.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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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之前，该寺主持人则拿一根竹竿在人们头上来回晃动，看是 
否还有人仍在 站着； 一当发现局外人，便立即将他撵出去。跟我 
讲述这一情况的，并不是他们本民族的人，而是其他土著居民， 
所以对这种说法必须持慎重 态度； 不过，这里面也可能包含有某 
些事实真相。 

只要考虑一下人们对其近邻两性关系所提供的情况是多么的不110 
确定，我们就必须谨慎地对待那些古典作者关于远方部落所发表的言 
论，不能贸然地把它们作为可靠证据来接受，因为他们显然对这些部 
落所知甚少。普林尼在他所写著作的同一章中，一处说加拉曼特人的 
男女过着乱交 生活; 而在另一处，他又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个非洲部落 
布伦米人，说他们没有脑袋，嘴巴和眼睛全都长在胸脯上。①我从未发 
现这种说法曾被任何有关人体解剖的著作加以引用。因此，没有理由 
设想我们的这位作者对于加拉曼特人性生活习惯的了解，会比对于布 
伦米人外部体质特征的了解更多一些。况且，这种记述是如此的简短 
和含混，以至于对它可以作多种不同的解释。前面提到的妇女共有的 
情况，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群体或部落内部的乱交，而可能是类似于一 
些现代未开化民族中流行的群婚。当人们否认有婚姻存在的时候，我 
们必须记住“婚姻”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 

同样，中世纪的一些作者可能也会把某些欧洲民族的婚姻归之 
于乱交。比如， 11 世纪的一位拉丁编年史作者——布拉格的科斯马 
斯，对于波希米亚人或捷克人就持有这种看法。 © 科瓦列夫斯基教 


① Pliny ，Historia naturalis , v. 8. 45. 

② Cosmas of Prague * Chronica Bohemorum, i. 3. Ipsa conuubia erant illis 
communia. Nam more pecudum Singular ad noctes novos ineunt hymeneos, et Surgente 
aurora trium gratiarum copulam et secreta amoris rumpunt vin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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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说，科斯马斯的这种看法，与另一位中世纪作者（即《圣阿达尔伯 
特传》的匿名作者）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后者 认为波希米亚人之所 
111 以憎恨圣徒阿达尔伯特，正是因为他强烈反对当时仍在波希米亚盛 
行的有伤风化的乱交 习俗； 此外，还有一位生活于16世纪、名叫帕 
姆菲尔的修道士，同样也谈到在波希米亚人中间所盛行的一年一度 
允许人们尽情放纵的狂欢节日。然而 ，一 年一度地允许性放纵，与 
长期生活于乱交状态，完全是两 回事； 至于说到科斯马斯的记述，则 
必须注意他本人并未将编年史严格区分为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而 
是让读者自己去确 定：他 的记述哪些是属于前一时代，哪些是属于 
后一时代。克雷克指出，科斯马斯的编年史作为史料来看几乎没有 
多大价值;谁要是将它当做史料来用，就会在区分历史与神话上显 
得无能为力。而且，即使我们会被说服而相信几个世纪以前的某个 
雅利安民族没有婚姻制度，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由于他们丧失了过 
去他们祖先所具备有的一些东西。从11世纪一位俄罗斯修道士涅 
斯托尔所编的编年史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德雷夫利安人的 情况： 
他们像野兽一样生活，尚不知婚姻为何物，经常到河边去抢夺年轻 
的姑娘。编年史还谈到另外三个斯拉夫部落拉迪米奇人、维亚蒂奇 
人和塞维尔人的 情况: “在他们中间尚无婚姻存在，而只是经常在村 
子外边举行联欢会，男男女女相聚在 一 起，唱歌跳舞,玩各种游戏， 
每个男人都可以将事先征得本人同意的女子带走。他们甚至可以 
拥有两三个妻子。” © 这段记述表明 ：这位 俄罗斯_道士在否认某些 
异教部落有婚姻存在时，他并不是在现代社会学家所赋予这个术语 
的意义上来使用“婚姻”一词的。 


① Nestor, Chronique,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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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列夫斯基教授说， 10 世纪有一位阿拉伯旅行家阿布卡西 m 
姆，曾经谈到已婚妇女的通奸偷情，实乃切尔克斯人民族生活的一 
个 特点； 他还补充说道，这种说法已为另一位阿拉伯作者麦斯欧迪 
所证实。不过，前者只是简单地记述说，切尔克斯族妇女“被认为 
耽于淫乐”； ® 而后者则写道，她们“据说特别漂亮，十分迷恋于肉 
欲淫乐'②此外，科瓦列夫斯基教授还引用过一位老旅行家塔弗 
纳的报导，据他说，一位切尔克斯族妇女，她的情人越多，就越受人 
尊敬；而同时他谈到他们的婚姻情况，谈到他们是怎样缔结婚约 
的；并说如在几年之内尚无生育，丈夫就可以再娶一位妻室。不 
过，再没有别的旅行家谈到切尔克斯人的乱交情况。 

洛德 • 艾夫伯里勋爵引用了现代一些未开化民族的两性关 
系，作为“乱交”(或如他所称“共有婚”）的例证。他说，“南部非洲 
的布须曼人，据说完全没有婚姻存在”。但他没有指出他据以提出 
这种说法的资料来源。而我所查考过的所有权威著作，全都与他 
的说法正好相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家庭在实际上 
乃是这个民族的主要社会组织。爱德华 • 贝尔彻爵士告诉我们， 
在安达曼群岛盛行一种风 俗：男 女结合，相聚一处，直到新生儿断 
奶后，彼此便可分手，各自另找新伴。可是，艾夫伯里勋爵还是把 
注意力放在马恩先生的一篇报导上，据说在安达曼人中根本“不知 
道什么是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重婚和离 婚”； ③而且，他似乎 113 


① Quoted by Darinsky, “Die Familie bei den Kaukasischen Volkern M , ir 
Zeitschr. Vergl. Rechtsxviss. xiv. 175, 

② Massudi, “Description du Caucase,” in Klaproth, Magasin Asiatique, i. 289. 

③ Man’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Andaman Islands,” in Jour. Anthr. 
Inst. xii.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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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两种报导所谈的可能是两个不同部落的情况，因而都是对 
的。波特曼先生特别指出贝尔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 然而， 
即使他的说法不错，也不能看做是乱交的例证，因为他们在一定时 
期内还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生活。普尔先生在谈到夏洛特皇 
后群岛的海达人时 说道： 在他们中间，“对于什么是婚姻制度一概 
不知”，妇女们“几乎可以和本部落的任何男人随意发生关系，只是 
很少与其他部落的男人发生关系”。然而，根据雅各布森船长关 
于北美洲西北沿海的航行杂记来看，在这些印第安人中间已有婚 
姻存在，虽然丈夫常常让他们的妻子 卖淫； 斯旺顿先生曾经在他们 
中间生活过10个月，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他们婚姻状况的详 
情。他说，他们通常都是在孩子出生之后立即举行婚礼。结婚以 
后，丈夫如果不忠，他的岳母就会逼着他拿出很大一部分 财产； 妻 
子如果不忠，丈夫一般则是进行个人报复。在加利福尼亚半岛，男 
女的结合，据说并无任何正式仪礼，甚至在他们的词汇中连“结婚” 
这个动词都没有。可是，缺乏“结婚”这样的词汇，并不等于就是缺 
乏“结婚”这样的事实。贝格特是认为这些印第安人已有婚姻存在 
的权威作者，据他说，“每个男人喜欢娶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 ； 假 
若一家有姊妹几个，他可以把她们全都娶了过来。”③ 

艾夫伯里勋爵说，在太平洋岛屿上，据海德先生报导，“完全没 
有我们称之为家庭、家属和丈夫之类的 概念； 唯一能够保持清晰明 


① Port man. History o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Andamanese , p. 519. 

② Poole ， Queen Charlotte Islands t p. 312. 

③ Baegert ，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Californian Peninsula ， ”in Smithsonian 
Report , 1863 ， p,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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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关系，只是母亲一方的世系和列举与某些想像父亲有关的世 1 H 
代”。 ® 这一说法，通常被人用来作为“共有婚”的 例证； 但是，就我 
们所了解到的关于太平洋岛屿各民族的婚姻情况来说，完全不是 
这么一回事。诚然，其中有一些民族，据说尚无婚姻 存在； 但一经 
查考，这些说法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根据某一传闻，复活节岛上的 
妇女全都过着杂乱的性交生活。其所根据的事实可 能是： 岛上的 
女孩，尽管大多都在很小的年龄便已结婚，但仍有少数没有结婚， 
而过着像娼妓一样的 生活； 由于男多女少，她们每个人的情夫甚至 
有5个之多。而且，据盖斯勒说，每个家庭都是分开居住，单独过 
活。至于塔希提人，福斯特写道 ：“我 们听到一些关于他们过着乱 
交生活的风流故事，据说每个女人为每个男人所共有；可是，当我 
们从当地居民那里仔细查证这些传闻时，便立即发现，这些传闻也 
像其他许多故事一样，全都是旅行家们捕风捉影、异想天幵地编造 
出来的。’ ◎据说，任何地方的淫乱也不及在塔希提的阿雷欧人中 
那么广泛，他们常被指责为共同拥有妻室。然而，埃利斯则使我们 
确信：“他们虽然迷恋各种放纵行为，但每个阿雷欧人都有自己的 

妻室； . 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强的嫉妒心，如果有人对他们当中某 

个人的妻子动手动脚，有时甚至会被处死。”@艾夫伯里勋爵说，夏 
威夷人所谓“结婚”一词的本意是“尝试，’，传教士们曾试图按照我 
们关于“结婚”一词的含义来改造这一土著词汇；而福南德反对这 115 
样做;埃默森博士则 指出： 当地表示“尝试”的词汇是 ho - a ' o , 而不 
是 ho - ao 。 里弗斯博士的看法，与那些认为夏威夷社会在两性关 


① Aveburyt Origin of Civilisation , p. 69. 

② Forster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364. 

③ Eliis ，Polynesian Researches , i.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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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接近于完全乱交状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有充分的事实清楚 
地表明 ：“夏 威夷社会在古时即有个体婚姻制度存在；尽管当时无 
疑在两性关系上还比较松弛，除了丈夫以外，别人对他的妻子也可 
能享有婚权。” ® 利相斯基于100多年前 写道： “从前的航海家们都 
曾断言，说马克萨斯群岛的男男女女皆无个人情爰，而只是苟合乱 
交，随心所欲。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婚姻关系在他们那里，也 
像在任何未开化民族那里一样受到尊重。诚然，做父亲的有时会 
把他们的女儿提供给我们，做丈夫的有时也会把他们的妻子提供 
给我们，但这完全是岀于他们想从我们手里弄到铁器或其他欧洲 
产品的强烈愿望。……事实上，男人们的嫉妒心非常之强，只要对 
妻子的不贞稍有怀疑，就会严酷地予以惩罚。” @ 兰尼在他于最近 
出版的一本旅行记中写道，新爰尔兰岛的一些土人亲自告诉他，说 
他们那里没有婚姻存在。可是，这种说法，不仅与我们从其他旅行 
家那里听到的情况完全 相反； 而且也同他本人在书中许多地方描 
述这些岛民生活时所谈到的事实相去甚远。 

此外，艾夫伯里勋爵还引用了一些关于澳大利亚土人的事实 
材料作为其理论的例证。对此我将在有关群婚的章节里予以评 
论。事实上，这些材料所能证实的（或者被认为可以证实的），倒不 
是所谓的“乱交”或“共有 婚”； 而是部落内部一群特定男人和一群 
特定女人之间的性交关系或婚姻关系。我敢说，凡是研究澳大利 
亚土著居民的权威学者，没有任何人会否认柯尔先生如下说法的 
正 确性： 即没有人发现任何一个部落的男女是生活于乱交 状态； 如 


① Rivers, History o f Melanesian Society , i. 383. 

② Lisiansky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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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乱来，亦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情。的确，没有一个地方的婚 m 
姻关系能像在这些未开化人中那样遵从严格的规则。艾夫伯里勋 
爵还谈到印度南部的纳亚尔人、托蒂亚尔人和托达人的情况。不 
过，他所谈的只是涉及到一妻多夫制或群婚，我们将把它放到有关 
章节里去作评论。他还引用沃森和凯伊的著作，说奥德的蒂胡尔 
人几乎是不分彼此地生活在一个大公社里，某两个人即使已被认 
为结合为夫妻，但婚姻纽带也只是名义上的。克鲁克先生针对这 
种被认为真有其事的乱交实例指出 ：“没 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在 
他们那里盛行某种类似共有婚的东西。事实上似乎是这样一种情 
况 ：即丈 夫们由于职业的需要，经常外出，远至加尔各答一带，每次 
都离家很长一段时间，而留下自己的妻子在家里守空房。在丈夫 
长期出门在外的情况下，若断言他们的妻子全都能恪守妇道，保持 
贞操，那是很不现实的。但这跟共有婚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 
事。，，① 

伯恩赫夫特曾经提到印度另外两个民族伊鲁拉人和库龙巴 
人，将他们也作为未开化人尚无婚姻存在的实例。关于前者，哈克 
尼斯写 道：他 们“没有婚约，男男女女几乎可以不分彼此地在一起 
同居；是合是分，其决定权主要属于女方。他们当中有谁成为幸运 
儿，便可以从容不迫地花上四五个卢比，办上一桌酒席，邀请双方 
的亲朋好友，共同庆祝他们的结合。”②可是，从沃德的记述来看， 

他们并不是没有婚姻关系存在，而只是“在他们的婚姻实践中，或 


①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Morth~V/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 i, p. 
clxxxiii. sq. 

② Harkness ，Description of a Singular Aboriginal Race inhabiting the Neilgh - 
erry Hills ^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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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显得有些特殊。男女在一起同居，直到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出 
生以后，才正式签订婚约 ：届时 ，做丈夫的才同意将商定好的财礼 
m 分期交付给妻方的 亲友； 而妻方的亲友则陪送给她一条水牛作为 
嫁妆。自此以后，婚约才开始具有约束力。” ® 关于库龙巴人，哈克 
尼斯只是简单地提 到：“ 他们没有婚姻 礼仪； 男女在一起同居一段 
时间以后，如感必要，才邀请亲友参加，正式签订婚约，自此便相伴 
终生，白头偕老。” @ 要知道，没有婚姻礼仪，不一定就等于没有婚 
姻本身。 

巴斯蒂安在被认为过乱交生活的未开化人名单中，增加了克 
里亚人和奇塔贡人，以及若干美洲印第安部落——圭库鲁人、阿拉 
瓦克人和库钦人^关于克里亚人，多尔顿上校只是强调在他们的 
语言中没有“婚姻”一词，并未否认他们有婚姻关系 存在； 恰恰相 
反，他甚至认为，他们已有买卖婚姻存在。至于奇塔贡山区里的部 
落，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他们大多过的是一夫一妻制的婚 
姻生活。任何人只要不辞辛劳，翻阅一下理査森、柯尔比或班克罗 
夫特关于库钦人的记述，就会注意到：在他们那里盛行的，是一夫 
多妻制，而不是混乱 性交； 而且，丈夫们的嫉妒心很强，对妻子管得 
很严。冯 • 马齐乌斯关于阿拉瓦克人也谈到了同样的情况，说他 
们之发生血仇械斗，多半都是由于妒火中烧，要对侵犯夫权的人进 
行报复；此外，还有朔姆布尔克和布雷特的记述，也肯定在他们中 
间已有婚姻制度存在。关于圭库鲁人的情况，洛萨诺写道，每个男 
人不能拥有一个以上的 妻子； 不过，只是婚姻关系还不太严 格：丈 


① Ward, in Grigg, Manual of the Nilagiri District , Appendix ， p. Jxxviii. 

② Harkness, op. cit.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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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想离开妻子或妻子想离开丈夫，都没有什么困难，也不算丟脸。 
其他还有一些著述，也说他们已有婚姻存在，甚至认为他们很少有 
夫妻离异的事情发生。巴斯蒂安进一步指出，据休伊特说，玛丽岛 
的乔拉人实行共妻制；据马加良斯说，马托格罗索的卡亚波人也是 
同样地共同拥有妻室。对于前一种说法，我还不能进行核査。至 
于说到卡亚波人，马加良斯所说的“共有制”只是属于这样一种情 
况：即 女孩到达一定年龄，便被允许同异性发生 关系； 她可以随意 
挑选意中人，直到她怀孩子。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她由孩子的父 
亲负责 赡养； 其间，他还可以与同住一屋的其他妇女发生关系。此 
后，孩子的母亲既可以再与同一个男人做爱受孕，也可以另找其他 
男人； 不过，假若她另找他人，那么，抚养原先所生孩子的责任便转 
移到新父亲的肩上。像这样一种情况，肯定不能称之为“乱交”。 
据克劳泽说，在卡亚波人中所实行的，好像是一夫一妻制。 

加西拉索 • 德拉维加断言，在秘鲁帕索地区的土著居民当中， 
在印加时代以前，男人没有单独的妻室。他想使我们 相信： 他在返 
回西班牙的途中，他曾亲眼见到过这些印第安人，当时他的航船一 
度在他们居住的海岸停留了三天。海军上将菲茨罗伊在谈到火地 
岛的雅甘人时 也说： “我们有某些理由可以认为，那里的人们生活 
于一种乱交状态——少数几个妇女为许多男人所共有针对这 
种说法，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过30年的布里奇斯先生写信告诉我 
说，“海军上将菲茨罗伊关于岛上土著生活于乱交状态的说法是不 
真实的，通奸和淫荡被认为是一种邪恶，虽然由于情欲冲动这类事 
情时有发生，但从来不为丈夫、妻子或父母所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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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ing and F'Wzroy, Voyages oj the Adventure and Beagle, ii,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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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尔肯的记述，还有一些未开化人尚无婚姻存在，如苏门 
答腊岛的卢布人和该岛西海岸的波吉岛民，婆罗洲的奥洛奥特人 
及另外几个部落，西里伯斯岛东部的佩林山民，以及马六甲半岛上 
的萨凯人、塞芒人和贝努亚人。但是，其中所有这些记述，没有一 
个情况属实。范 • 奥菲伊森使我们确信 •.在 卢布人中，一位男子若 
想与某位姑娘结婚，就得给她的父亲送些礼物。关于波吉岛民，克 
里斯普于18世纪末曾经写 道：“ 未婚男女之间的单纯媾合，既不算 
做罪恶，也不觉得丢脸。一位年轻妇女的最大愿望是结婚生孩 
子。” ® 这段记述清楚地说明，在他们中间已有婚姻 存在； 而且，这 
一说法还为以后的作者所证实。根据罗森贝格和霍兰德尔的记 
述，一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妻子是从她父母那里买来的 ； 离婚之 
事从未 发生； 一旦发现有人通奸，男女双方均被处死。至于在奥洛 
奥特人中，据施瓦纳说，女孩的意愿在缔结婚姻上起着最重要的作 
用；只是婚姻纽带比较松散。他还强调指出 ： 那些否认他们有婚姻 
咖存在的说法，都是以道听途说为依据的。关于佩林山民的情况，有 
一点说起来颇能令人 寻味： g 卩维尔肯所引用的那本书，在出新版 
时，原作者已将“据说在他们中间尚无婚姻存在，，这样一句话全都 
删掉了。维尔肯还引用过一位曾数次访问过佩林山匿、每次都在 
那里呆过一段时间的旅行家的记述，其大意是 说：那 里的山民“总 
的来说没有婚姻纽带的观念，男女相聚作爱只是暂时性的，当着众 
人的面也不感到害羞。” @ 然而，据德克勒克说，关于佩林岛民没有 
婚姻的说法完全是错 误的； 他们通常只有一个妻子，都是花钱买来 


① Crisp, u Account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oggy Islands，” in Asiatick Resear¬ 
ches ,vi. 87 sq. 

② Wilken, in De Indische Gids , 1880 ， vol. ii_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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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米克卢霍-马克莱在谈到萨凯人时曾经写 道：“ 在萨凯人中盛 
行的好像是一种共有婚，这至少是我根据许多材料所作的推断。 
一个已结婚的姑娘，跟她丈夫在一起住上几天或几周之后，她便可 
以得到丈夫的允许，自动地另找意中人，再住上一个或长或短的时 
期。于是，她便如此这般地与这个圈子里的所有男人全都同居过 
一遍，最后又回到第一个丈夫身边。但她并不是从此就长期地跟 
他呆在一起，而是又重新开始进人下一轮的临时婚姻，其顺序要看 
她的意愿和机遇。不过，她仍被看做是第一个娶她的那个男人的 
妻子。” ® 可是，斯基特先生认为，这是“有关这种习俗的唯一的一 
段记述，好像它是根据第二手或更次的材料写成的，决不能不加核 
查地就予以接受。” @ 米克卢霍-马克莱自己也承认，他与萨凯人接 m 
触的时间很短，他本人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还说不出 
太多的 东西； 关于他们实行“共有婚”的情况，他只是从彭亨的马来 
人和马六甲的天主教神甫们那里听说的。据马克斯韦尔说，萨凯 
人遵从婚姻规则之严格令人吃惊，对于通奸者要处以 死刑， 通常由 
一位亲属负责执行。普莱特曾经猛烈抨击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对于 
维尔肯观点的批评，责备我故意回避了上面那些关于萨凯人和佩 
林山民的 记述； 现在，他已不再坚持认为，这些记述是已经得到很 
好确证的材料了。至于塞芒人，斯基特先生写道，据他所知，他们 
通常都是一夫 一妻； 他没有找到任何一种证据，可以支持那种流行 

一时的时髦观念-即认为他们像共同占有其他财产一样地共同 

占有他们的妻子。他说，“人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认为尼格利陀人中 


① Miklucho’Maclay，“Ethnological Excursion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 in Jour 
Roy. A'sfahc Soc. Straits Branch , no. ii. 215. 

② Skeat and Blagden ，Pagan Races o j the Malay Peninsula , ii. 56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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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纽带相当松弛的观念，很可能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允许未婚男 
女有婚前性自由 所致； 然而，我们亦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信，塞芒 
人一旦结婚，男女双方都会相互保持高度的忠诚，彼此不贞的情况 
很少发生。他们对于淫乱通奸非常反感，通常要予以严惩。” ® 另 
夕卜，还有一位一流的权威学者马丁博士 写道： “根据我个人的亲自 
考察，纯粹的塞诺伊人和塞芒人部落，全都严格地实行一夫一妻制 
——这是又一个活的例证，可以驳斥以前受人高度赞扬的关于原 
始人类生活于乱交状态的假说。大多数早期考察者也都会同意这 
一看法。” @ 他补充说，一夫多妻制的现象，只是在经常同马来人有 
较多接触的边境部落中才能见到。而在纯种的部落中，淫乱通奸 
一般会受到严惩，以至被处死。据沃恩 • 史蒂文斯说，在塞芒人中 
很少有人同有夫之妇勾搭通奸。瑞天咸说，伊乔地区的塞芒人，不 
仅一人通常只有一位妻子，而且很少有离婚事件发生。至于维尔 
肯所谓贝努亚人尚无婚姻存在的说法（普莱特和施米特博士还在 
重复这一说法），是与许多权威学者所提供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他 
们全都谈到了贝努亚人的婚姻关系。我们还听说，一夫多妻制在 
他们那里是被禁止的，或者只是个别的例外。通奸的事很少 发生； 
已婚男女如被发现奸情，便可能被处以死刑。如果女方能证明自 
己是被人引诱上钩的，虽可免于一死，但也得被丈夫赶走6据纽博 
尔德说，一个男人可以休妻 另娶； 据法夫尔说，他若休掉妻子，就会 
失掉妻子带来的 嫁妆； 可是，据 沃恩. 史蒂文斯说，在他们那里根 
本就没有离婚之事发生。 


① Skeat and Blagden, op. cit. ii. 55 sq. 

② Martin , Dje Inlandstdmme der Matayischen Maibinsel, p. 86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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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特、施米特和范德利特，在谈到生活于乱交状态的民族 m 
时，都曾提及柔佛地区的贝努亚人、比利顿的古农人和西丁的达雅 
克人，据说在这些民族中做丈夫的有时可以交换他们的妻子。然 
而，人所共知，既然说他们可以交换妻子，那就等于承认他们必须 
先有妻子，尔后才能进行交换。此外，据阿德里亚尼说，居住在婆 
罗洲西部辛卡旺地区的达雅克人，同样也是盛行共有婚。对于所 
有这些说法，我将予以详细剖析，因为普莱特责备我在对维尔肯进 
行批评时，所使用的只是一些间接材料，而未涉及到他的所有看 
法。我的进一步研究，只是使我更加确信，以上的种种说法全都具 
有含糊不清的性质。为了替“乱交说”的未来拥护者着想，我还想 
再补充一条材料，这似乎是被我的那位荷兰对手所忽略掉了的一 
条重要材料。天主教方济各会修道士奥多里克，曾于14世纪早期 
访问过苏门答腊岛，据他说，在这个海岛上的某些地方，“所有的妇 
女都为大家所 共有； 那儿没有一个人能 说:这 是我的妻子或这是我 
的丈夫！不过，当一位妇女生了一个男孩或女孩之后，她便在曾经 
跟她同居过的男人中确定一位，把孩子交给他，并称他为父亲。这 
里的全部土地，同样也为大家所共有。”不能证明这位修道士 
的说法是错的，但他不能令我信服。 

维卢茨基断言，无论是在马六甲半岛内陆的丛林部落中，还是 
更大规模地在非洲（如在达尔富尔地区和卡菲尔人当 中）， 都还不 
知道什么是个体婚姻。这样一种说法，竟然出现在一本写于20世 
纪并以科学性自诩的著作之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自从古 


① Travels of Friar Odoric of Pordenone,’’in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 
ii. 14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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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时代以来，已很少有人再拿非洲民族作为过原始乱交生 
m 活的实例。吉罗-特龙曾经引用过达珀关于博尔努王国的陈旧记 
述，说那里的人民，没有法律，没有宗教，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大家 
共同拥有妻室和儿女；据说他们的国王特别富有，他的所有用具全 
都是用黄金制造的。这种说法，看来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波斯特 
博士在非洲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民族生活在乱交状态。 


在对所有那些被认为是生活在乱交状态中的民族情况进行详 
细考证以后，我得到的结论是，很难找到比那些记载更不可靠的资 
料了。其中，有的仅仅是理论家们的曲解，如性欲放纵、频繁分居、 
一妻多夫、群婚或其类似形式，或者没有婚姻礼仪，或者没有“结 
婚”这个词，或者没有与我们相类似的婚姻关系等等，统统都与乱 
交混淆在一起了 ；而有的则是基于那些既可以这样解释，又可以那 
样解释的不确定的例证，或者是基于那些已被证明完全不可靠的 
资料。况且，没有任何一种记载能够称得上是权威性的，乃至使人 
可以相信乱交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存在的可能。在目前或不久以 
前，没有哪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生活在乱交状态，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事实，已足以使那些古典作者或中世纪作者在其简单 而又含 
糊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关于乱交一度盛行于任何民族的推测，全部 
发生动摇。 

而且，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实有少数几个民族真的过着乱 

交生活；如果贸然地就拿这些极其个别的情况作为根据去断 言：乱 

交曾经是整个人类所经历过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也是非常错误的。 

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我们 确信： 这类所谓的“ 乱交” 乃是人 

类原始景况的一种残余，或是社会处于蒙昧状态的一个 标志许 

多处于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未开化民族，在两性关系上决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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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于“乱交”的民族。我们将会发现 ：其中 有许多，乃至绝大多 
数，都是全体地或几乎全体地过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生活；而且 ， 125 
甚至在其中的某些民族中，据说还不懂离婚是怎么一回事。在他 
们当中，已婚妇女对于保持贞节方面，绝对不会比实行一妻多夫制 
的民族为差。据我们所知，后者已经是从事畜牧或农耕的民族，肯 
定不能算做是人类社会最低类型的代表。据罗尼先生说，在菩提 
亚人中，婚姻纽带非常松弛，可能还不懂什么是 贞操； 丈夫对妻子 
的名节不大在意，“两性关系实际上处于乱交状态”。可是，菩提亚 

人是佛教信徒，“很难把他们算做是印度的野蛮部落，因为大体说 

• • 

来，他们的生活状况都不错，并拥有许多文明成果。” ® 乔切尔森博 
士在他论述科里亚克人的一部杰出专著中写道 ：“那 些认为所有人 
类毫无例外地全都经历过一个所谓乱交时期而作为两性关系进化 
之必经阶段的社会学家们，或许可以把西伯利亚西北地区盛行于 
俄罗斯人村庄或俄罗斯化土著人村庄中的性道德松弛看作是这样 
一个阶段。在那儿已很难找到一个已达或接近性成熟年龄的姑娘 
是纯洁无瑕的。……在科雷马地区，通常都是好几个家庭同住一 
屋，很难说谁是谁的妻子。” © 然而，在未受到俄罗斯文明影响的科 
里亚克人中，道德状况则迥然不同。 

总而言之，即使真的有或曾经有某个民族生活于乱交状态，那 
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据，而断言乱交状态乃是原始时代的普遍现象。 
何况，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明，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① Rowney, Wild Tribes of India , pp. 142,143,140. 

② Jochelson, Koryaks p. 73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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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囬 畐 
SL 交孭”秕判 之二: 
天7通騸两员 


有人提出，对于那些据说一无所有的蒙昧人而言，乱交是丝 
毫不受限制的。在世界各地的未开化部落中，乱交都是与婚姻同 
时并存的。乱交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往往还为风俗习惯所允 
许。于是，便有人断言，人类的两性关系，起初一定是毫无约束 
的。 

诚然，在很多未开化民族中，男女两性在婚前均享有充分的性 
交自由，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笔者本人以及其他学者都曾提 
供过这方面的 例证； 而笔者所掌握的新材料，还可以再写上好多 
页。但是，只要稍加深入研究，立刻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事例无 
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原始乱交的遗存，因为这些事例要么属于 
晚近之事，要么则根本不是什么乱交。 

从很多事例来看，原始部落的淫乱，主要应归咎于跟文明民族 

的接触。“高等文明”的拓荒者，往往都是一些前往蛮荒之地落脚 

谋生的单身男性。他们虽不愿与土著妇女蒂结正常婚姻，但却不 

会拒绝去干那些伤风败俗之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现代人 

类学家，特别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竟认为原始部落在性放纵方面 

无须向别人学习。 他说： “文明民族中的下等人对于未开化民族的 

伤害，充其量不过是没有教导他们改恶从善，而是与他们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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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 可是，爱德 华 • 斯蒂芬斯先生在谈到曾居住于澳大利亚 
南部阿德莱德平原的那些部落时，则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他说： 

“有这样一条毫无例外的 规律： 在白人居住地之外，一旦发现一个 
黑人部落，白人中最想去同这些土著居民打交道的，便是那些劣迹 
昭彰 的人； 而他们这样做，则完全是出于不道德的目的。……在这 
些令人发指的不道德行为广为人知以前，我曾见过这些土人，并同 
他们有过很多交往。……因此，我敢斗胆地讲，他们所有的丑闻劣 
迹几乎全都要归因于白人的淫荡，归因于白人的酗酒。” @ 柯尔先 
生也说，在白人到来之前，维多利亚的班格朗人通常都“严格要求 
自己的妻子保持忠实，要求未出嫁的女儿保持贞洁。” @ 

查默斯博士在谈到新几内亚的某些食人蛮族时，曾经 指出：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总是把这些蛮族说成淫乱的一群人。同世 
界上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并不淫乱。我 
不能不承认，他们正是在同文明的白人接触之后，才开始堕落的， 
并从此放荡、淫乱起来。” ® 在斐济，“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异教时 128 
代，大多数女子在出嫁前都能保持童贞，因为习惯法不允许她们有 
任何幽会的机会。但是，在妇女获得个人自由50年之后，到18岁 
时还能保持童贞的女子已是凤毛麟角了。”据巴兹尔 • 汤姆森爵士 
讲，这种变化是基督教传人后才出现的。一些较早的作者都曾谈 
到欧洲水手对该地的恶劣影响。@当温哥华同库克一起探访夏威 


① Sutherland , Orifrin and Growth of the Moral Instinct . i. 186. 

② Stephens, ''Aborigines of Australia," in Jour. Roy. Soc. .V. S. Wales, xxiii. 

480. 

③ C’urr ，Recollections of Squatting in Victoria , p. 249. 

④ Chalmers» Pioneer LiJe and Work hi Next' (Guinea , p. 112. 

⑤ Thomson, Fijians, A Study o f the Decay of Custom , p. 236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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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群岛时，尚未发现当地妇女有什么淫荡之事。但是，若干年后， 
当他再次访问夏威夷群岛时，当地妇女的淫荡之态已随处可见了。 
温哥华把这种变化归因于她们已习惯于同外国人勾勾搭搭，打情 
骂俏。据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族妇女和新赫 
布里底群岛的塔纳族妇女也失去了往日的质朴和庄重。即使是以 
放荡出名的塔希提人，昔日的淫乱程度若与后来的情况相比，也是 
小巫见大巫。以往，当一个自幼订婚的女孩长大以后，父母便要在 
宅院内为她搭起一座高台，作为她确保童贞的闺阁。“她不仅睡于 
斯食于斯，还要在这个髙台上消磨她待嫁期间的几乎全部时光。 
她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则日夜守护着她，给她提供各种必需品； 
每当她外岀时，还要时刻陪伴着她。”埃利斯接着说道：“根据他们 
的某些传统做法，我们有理由推断，早年间，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 
仅为订婚女子所遵行，而且也为其他女子所遵行。”① 

在马达加斯加岛，大多数部落都不把女子的贞洁看得很重。 

129 但据西布里说，“在其他一些部落中，诸如在该岛东部一些比较闭 
塞的部落中，道德水准则比较高，父母总是把女儿悉心养在家中， 
使其不得与异性往来，直至出嫁为止。格兰迪迪埃也指出， 
在该岛的某些地区，女子在同欧洲人接触之后，已远不如从前那样 
纯洁了。至于班图族系的卡维龙多人，“其社会风俗在被来自沿海 
的斯瓦希里挑夫以及印度人和白人败坏之前”，③若与乌干达的其 
他许多部落相比，则要纯洁得多。 

海军上将菲茨罗伊指出，巴塔哥尼亚妇女的不贞，与福克纳早 


① Ellis * Polynesian Researches i. 270. 

② Sibree, The Great African Island , p. 252. 

③ Johnstone, Uganda Protectorate , p,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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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賦予她们的纯洁美称是很不相符的。菲茨罗伊认为，“她们关于 
礼仪的观念，已被放纵的来访者改变了。”①马斯特斯上尉前不久 
也去过巴塔哥尼亚，他发现那些依然生活在原始荒野之中的印第 
安人，并没有什么淫乱之事发生。据哈登伯格说，在普图马尤地区 
的维托托族印第安人中，“妇女原本都是很讲贞洁的。只是在采割 
橡胶的人们来了之后，她们才失去其原始的美德。因此，目前只有 
在尚未同白人接触过的部落中，才能看到贞洁的女性。” ( D 关于亚 
利桑那州皮马族印第安人的情况，据拉塞尔先生说，在他们尚未接 
触“文明”的时候，青年妇女普遍都很注重贞操。在加利福尼亚的 
约库特人中，未婚男女现在都有很大的性自由；据说在白人到来之 
前，年轻人都是很讲贞洁的。至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温哥华岛， 

据洛德说，在那些住在腹地、尚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中，不论是已 
婚妇女还是未婚妇女 ，一 旦失贞，即被处死；可是，在 西北沿 海的捕 130 
鱼部落中，“失贞并不具有多大意义，或者被看作是一种无所谓的 
事。” ® 在夏洛特皇后群岛的岛民中，当前的风气也很不好。据雅 
各布森上尉讲，这是因上个世纪中叶淘金者来到这里所造成的。 
关于格陵兰的情况，南森博士也说，“住在较大殖民地里的爱斯基 
摩妇女， g 行举止都很 放肆； 而在周围一些较小的、没有欧洲人居 
住的村落中，妇女的一举一动则要谨慎得多。”④ 

乔切尔森博士从他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中，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 

“只要文明民族的人一同原始部落发生接触，就会破坏这些部落原 


① King and Fitzroy,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of the Adventure and Beagle, ii. 173. 

② Hardenburg, Putumayo, p. 154. 

③ Lord ，The Naturalist in Vancouver Inland , ii. 233. 

④ Nansen ， First Crossing of Greenland , ii.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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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限制性自由的种种习俗，从而降低了这些部落理想中的道德 
水准。”作者举例说，在两性关系方面，较少受到俄国人影响的科里 
亚克人，同那些受到俄国人影响较深的堪察加人、楚克奇人、尤卡 
吉尔人和通古斯人等毗邻部落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科里亚 
克族女子婚前不得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这一俗规得到严格遵守。 
青年男子谁也不愿“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一个放荡女子。而且 ，“一 
个女子如果未婚先孕，就会遭到众人的耻笑和父母的叱责。…… 
从前，一对男女未婚同居，往往还会导致男女两家大动干戈。” 
贝里 写道： “在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的突厥人和居住在草原地带的同 
族部落之间所存在的道德差异，对任何一个曾在土库曼人和卡拉 
卡尔帕克人中生活过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的缘由 
正是 在于：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某些丑行恶习全都是由那 
些所谓的文明人传入的。” @ 恩德勒先生曾经赞扬过阿萨姆邦的卡 
131 查里人，说他们婚前能保持贞洁，婚后也能恪守结婚誓言。不过， 
他接着又说，这种赞誉仅仅适用于过着简朴乡村生活且实行家长 
制的那些卡查里人。在受到文明污染之后，他们的纯真便所剩无 
几了。“任何一个在该地住过多年并对该民族颇有了解的人，都势 
必会感受到这种民族性的可悲变化，并看到很多令人伤感和痛苦 
的事例。”@另一方面，对于我所提出的“同较高文明接触对于未开 
化民族的道德具有很坏影响”的见解，盖特先生则持相反的看法。 
他强调指出 ：“总 的说来，印度的两性关系正逐步趋于正常。”④他 


① Jochelson, Koryak, p. 733. 

② Vambery, Die primitive CuLtur des turkotatarischen Volks, p. 72. 

③ Endle ， Kachan p. 3. 

④ Gait ， Census of India , 1911, vol. i. ( India) Report, p. 24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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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证据只是 说明： 一妻多夫制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而一妻 
多夫制又往往同性关系的普遍松弛相伴随，因此，这种婚姻形式的 
消失也有助于提高婚前的贞洁水平。看来，印度文明似乎对提高 
境内蒙古种人和达罗毗荼人的贞洁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 

我所说的同“较高文明”接触，主要指的是同欧洲人的接触。 

我在前面所援引的事例，显然已足以证明，在未开化民族中孽 
屡可见的婚前性自由，并非全都属于原始范畴。而这种婚前性自 
由也并不一定等同于乱交。未开化民族中虽有婚前性自由，但这 
并不是说，未婚男女总是在不断地更换 情人； 也不是说，婚前放荡 
不羁可以不受任何责难。青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其实往往是结 
婚前的一种准备。这可能是一种正常的求偶方式，也可能是在建 
立长久关系之前所进行的试婚。 

在尤卡吉尔人中，年轻人在性生活上普遍都很随便。但是，尽 
管如此，人们仍把“阿亚波尔”一词 （aya’bd ‘——系指同时追求好几 
个女孩的男子或轻易委身于人的女孩）视为一种侮称。对于那些轻 
易委身于人的女孩，正如民歌中所说的，小伙子们是不屑一求的。 i32 
乔切尔森博士 说:“ 年轻人的自由性爱期，可以看被试婚期。 ”0) 据说， 
在印度的很多部落中，诸如在蒂佩拉人、奥朗人以及科利亚人中，未 
婚女子可以同青年男子自由同居，但人们却从未发现他们有乱交的 
情况。吉大港山地中的唐塔人，“在女性卖身和青年男女相互钟情 
并最终发展为婚姻的性关系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 © 据说，在印度 
的其他一些部落中，青年男女也有“见习性的同居期，，，③即使最终没 


① Jochelson, Yukaghir , pp. 62, 63, 65, 66,87. 

② Lewin,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p. 193. 

③ Gait, op. cit.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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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为眷属，人们对于女方也不另眼相看。 


在沿海达雅克人中，尚未听到有乱交的淫荡情况发生。诚然， 
那里的女子往往都是未婚 先孕； 不过，胎儿的父亲是会承认自己的 
孩子的，也是会同自己的情人结婚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往 
往发生于定亲之后、成婚之前，而这仅仅是为了看看婚后会不会有 
孩于。在吕宋岛北部邦都一带的伊戈罗特人中，“人们都是在交合 
之后，甚至多半是在怀孕之后，才正式结婚。”而且，尽管青年男子 
同时可以和一名、两名、三名，甚至更多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但“女 
子对自己的临时情人却几乎是永不变心。” ® 据塞利格曼博士说， 
在英属新几内亚南部的马辛人中，青年男女如果不先持续一段较 
长时间的性关系，是不会正式结婚的。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谈 
133 情说爱的事很少发生。从理论上讲，性接触既然已成为一种求偶 
方式，谈情说爱便会显得有点多余。”@在凯泽威廉海岸，性接触也 
同样先于婚姻发生。但是，在英属新几内亚的迈卢人中，则盛行一 
种完全不同的习俗。马林诺夫斯基博士指岀，一个青年男子，当他 
真想同某个女子结婚时，并不同她发生性 关系； 只有当他不想娶她 
为妻时，才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年轻人中的这种高度性自由 
“并不意味着有任何乱交之事，甚至也不意味着性生活趋于放纵。 
……水性杨花的女子肯定会受到谴责；女子一旦定亲，就必须恪守 
贞操；而且，这样一种行为准则也同样适用于男子。，’③在汤加群 
岛，一个未婚女子，虽然喜欢谁就可以同谁好，而且不受非议；但 


① Jenks ，Bontoc Igorot , p. 66. 

② Seligman»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vu Guinea , p. 499. 

③ Malinowski, "Natives of Maiiu，” in Trans.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 xxx 
ix. 559 ，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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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一再地更换情人，就会被人耻笑。 


M . 格兰迪迪埃谈到，在马达加斯加的土著居民中，并没有对 
性生活的限制。他说 :“尽 管这里性生活极为自由，但对一个处女 
来说，终日追寻新的情人，也是很不体 面的； 不过，……一旦她贏得 
男方的好感，并不再失信于人，便也不再感到羞辱了。”©年轻人在 
结婚之前，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自由性交期，这是为了使一对对恋 
人能够彼此了解。即使在要求女性做到绝对贞洁的安蒂莫罗纳人 
中，也有这种习俗。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举行婚礼之前，给新人一 
个星期的见习期。在南非东岸的一支班图部落聪加人中，有一种 13 ! 
叫做“同吉萨” ( gangisa ) 的习俗。当一群男孩通过成年礼之后，便 
请女孩子们前来挑选。每个女孩可以选一个男孩。选中之后，两 
人便在一起玩夫妻游戏，先是盖一个小草屋，做各种活计，但到后 
来就不大圣洁了。在少男少女的这样一种关系中，并无任何禁律， 
只是规定女孩不得怀孕。如果怀了孕，女孩的父母就会要求男方 
把她娶过去。如果遭到男方拒绝，所生的孩子便归女孩一家所有。 

但是同时，聪加人也认为，“乱交是一件邪恶而危险的事”。即使在 
少男少女的“冈吉萨”中，如果出现两个男孩争夺一个女孩的事，人 
们也要给以责难。 ® “乱交”一词也不适用于马赛族武士与同部落 
未成年女子即“迪托” ( ditos ) 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同住一处，但 
武士是不许结婚的。武士可以挑选他所喜欢的“迪托，，，只要送给 
她母亲一些小礼物即可。不过 ，一 般来说 ，一 个武士在一段时间内 
只能有一两个“迪 托”； 而且，征战归来之后，仍要在原来的“家，’ 


① Grandidier , Ethnographie de Madagascar , ii. 72 ， ]36, 16 ] 163 1 J 86. 

② Junod,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 i. 96,9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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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hage ) 里生活。武士若对挑来的“迪托”不太满意，可以把她退 
还给她的母亲，然后另选他人。但是，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当这些 
女孩长到快成年时，一般都离开武士，返回母亲身边。假如出于某 
种偶然原因，“迪托”仍旧留在武士那里，并且怀上身孕的话，武士 
最终还是会同她结婚的。虽然他只要给“迪托”的父亲送些礼物， 
即可了结此事。但据鲍曼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做法都是同 
“迪托”结婚。在比属刚果的瓦雷加人中，我们不太清楚他们婚前 
是否注意检点，不过，某个女子如果总是过于频繁地更换男友，她 
就会名誉扫地，被人称为“基塔齐” （ kitazi ), 意即“娼妓”。在西非 
135 的庞圭人中，青年男女的自由性交大多只是一种试婚，而且只限于 
一定的时期。如果彼此满意，就会正式结婚。 

在很多民族中，人们在确立婚姻关系之前，照例都有一段试婚 
期。新郎或是把新娘接到自己家中，或是自己前往新娘家，与其父 
母共住一段时间。在宗教改革之前，苏格兰也有过这样的习俗，叫 
做“握手为约” （ hand-fasting)。 “ 男子往往在集市上挑选女伴，然 
后同居一年。一年期满后，双方均可自由 选择： 或是结为夫妻，或 
是单独生活。” 0 爱尔兰也有类似的习俗，不过形式很粗俗。 至于 
威尔士人，据吉拉尔德斯 • 康布伦希斯说，人们在订婚之后，先要 
同居一段时间，以便相互了解彼此的脾气秉性，特别是生育能力， 
尔后才能结婚。我们在本书的前几章中已经谈到，在很多未开化 
民族中，未婚男女一旦发生性关系 ，一 般都会在女方怀孕或分娩后 
136 结为夫妻。此时，如有薄情郎拒不结婚，人们则会强迫他们结婚， 
否则就要课以罚金。而这一切都 说明： 人们清楚谁是孩子的父亲。 


① Rogers, Scotland Social and Domestic ，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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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乱交是极不相同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未开化民族中的婚前性关系都具有这种性 
质。大量确凿的反面材料使我们不能不相信 ：婚外 乱交的确是存 
在的。据默多克说，在巴罗角印第安人中，“在已婚男女或未婚男 
女之间，甚至在男女儿童之间，都有性的乱交。人们似乎把这当作 
—种娱乐。” ® 据说，在所罗门群岛中的圣克里斯托弗岛及其相邻 
岛屿上，“女孩于进人婚龄后的两三年间，会委身于全村的每一个 
男子。” @ 在同一群岛中的鲁比亚纳岛，一名成年女子如能在短时 
间内与尽可能多的男子交媾，就会觉得十分荣耀。夏威夷人认为， 
“一个男人或女人如果拒绝肉欲的诱惑，就会显得很小气。” ® 在吉 
尔伯特群岛莱恩岛及相邻岛屿上的普通岛民中，乱交成了常例，而 
婚姻则成了例外。女子可随意委身于任何想占有她的男人，只要 
付钱即可。马克萨斯群岛麦迪逊岛上的年轻女子“可以与所有出 
钱的男人为妻，俊俏的女孩则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④除了父母 
让女儿卖淫、丈夫让妻子卖淫的情况外，我们在未开化民族中还发 13 7 
现有专职的卖淫活动。 

在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某些岛屿上，就有这种 娼妓。 科德林顿 
博士指 出：“ 在圣克鲁斯岛，人们虽很重视男女之防，但却显然存在 
公娼。”®在莱恩岛上的土著人中，“尼基劳拉罗” （ niki - rau - raro ) 
即以卖淫为业的女人，“如果能挣很多的钱，还会受到人们的高度 


① Murdoch, ** 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Harrow Expedition ，” in Ann. 
Rep，Bun Etk?u ix, 4] 9. 

© Guppy, Solomon Islands , p* 43. 

③ Jarves ，History o f the Hawaiiu Isla?ids , p + 42. 

④ Porter, Journal of a Cruise made to the Pacific Ocean , ii. 60. 

⑤ Codrington, Melanesians, p. 23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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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甚至嫉妒 。”® 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上，也发现有这种职 
业娼妓。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复活节岛上，有些年轻女子一直 
不结婚，为的是可以随意委身于人。这些人似乎还被人们看作是 
在从事某种公益事业。而另一方面，在夏威夷群岛，“公共性的、经 
常性的卖淫活动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鄙弃。清白人家总是规 
劝自家的子弟莫要寻花问柳。在格陵兰，职业娼妓早已有之。 
在南北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中，也发现有类似的妇女。在奥马 
哈人中，这种女人被称为“明克达” （ minckeda )， 多是一些弃妇，并 
I 38 非一般女孩，而且常常为人们所蔑视。在阿拉瓜亚河两岸的卡拉 


雅人中，为娼者都是来自其他部落的妇女。在亚马孙地区西北部 
的维托托人和博罗人中，“寡妇往往沦为该部落的娼妓。这种情况 
虽然不被认可，但人们也不予过问。而且这种事也都是在暗中悄 
悄进行的。” ® 卖淫活动在很多黑人国家中都很盛行。据说，在有 
些地方，由于卖淫活动颇受青睐，因此竟有些黑人阔太太在临终前 
总要买下几个女奴，奉献给公众，“就像有些英国人把遗产捐献给 
某些公益事业一样。” ® 在乌尼奥罗，国王通过他所建立的机构，收 
养了众多的职业妓女，通常多达2 000人，并将她们组建成一支大 
军。关于这件事，凡是在从塞 缪尔. 贝克爵士⑤当政直至乌尼奥 
罗土著政府倒台这段期间去过该国的人，都做过记载。但是，在诸 
多纯朴的未开化部落中，卖淫现象似乎并不多见。而对于有些卖 


① Tutuila, in Jour, Polynesian Soc. i. 270. 

② Jarves, op. cit. p. 43. 

③ Whiffen, North-West Amazons, p. 167. 

④ Reade, Savage Africa t p. 547 sq. 

⑤ 塞缪尔•贝克 （1821 —1893) ，为英国探险家。〗 8 6 9 年率远征军去尼罗河赤道 
地区，在当地曾担任4年总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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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事例，某些作者则明确指出，所有这些全都是源出于同外国人的 
接触。 

但是，无论对于婚前贞洁观念的漠视在未开化世界中有多广 
泛，我们都不能把这看作是落后民族的一个普遍特点。实际上，在139 
许多未开化民族中，据说很少有婚前性关系发生，甚至不为人知， 


至少对于那些不是当妓女的女孩来说便是如此。很多民族都把婚 
前性接触当作一种耻辱或一种罪过。如有这种事情发生，不仅对 
女方，而且对进行诱惑的男方，统统都要予以惩罚或斥责。在有些 
民族中，则是在私生子出生后才进行处罚。由于这方面的事实往 
往为人们所忽略，因此我想就此提出一些例证。 

在很多南美印第安人中，青年人在婚前无疑都享有很大的性 
自由。但是，多布里兹霍弗也曾赞扬过阿维波内族女子的贞洁。 
阿贝•伊尼亚斯则说，马拉尼翁的卡内拉人是严禁通奸的。在巴 
西的另一支部落卡拉雅人中，人们把童贞看得很重，并加以精心守 
护；对婚外性接触则要予以严惩，有时甚至要处以死刑。克劳泽虽 
未对上述说法予以肯定，但他也承认，那里的女孩总是悉心地保持 
自己的贞洁，并尽量不独自一人到森林里去，怕的是遇到单身的男 
人。惠芬先生也说，维托托人和博罗人“同我们一样，总是尽可能 
严格地保护自己的贞洁。” ® 阿普恩在英属圭亚那住过9年，其间 
只听说有一个土著女子生过私生子。这位母亲从此名誉扫地，无 
人搭理，特别为男子所回避。墨西哥中部的奇奇梅克人娶亲时，如1 10 
发现新娘不是处女，即可把她送回娘家。伦霍尔茨博士在谈到墨 
西哥的特佩瓦内人时曾说 ：“女 人离开家后，绝对不得同任何男子 


① Wiffen, op. cit. p.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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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只有娘家的人除外。……在跳舞的仪式上，女人只要走到一 
旁同某个男子说几句话，就是违犯了法律。一旦被人发现，两人就 
会立即被捕，最轻也要处以两天的监禁。法官如查明他们是在违 
抗禁令谈情说爱，还会对他们处以鞭打，并迫令他们结婚。” ® 在加 
利福尼亚的胡帕人中，女孩长大后，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 
不准单独与某个男子在一起。大人会把这样做可能产生的恶果讲 
给她听，以后若不注意，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此外，诱奸者还必 
须同受害者结婚。在奥马哈人中，婚外性接触通常只限于交结“明 
克达”（妓女），一般人在这方面甚为严格，“以至于哪个年轻女子， 
甚至哪个已婚女子，如果独自一人在外走一走路，骑一骑马，都会 
损伤自己的人格，甚至还会被人当作或称作‘明克达’。”® 

在北美洲的其他诸多印第安部落中，据说姑娘们都是很贞洁 
的，而且人们对贞洁的保护也很注意。一个女子 ，一 旦被人得知已 
141 经失贞，就会失去美好的姻缘。当然，这里说的，决不是所有印第 
安部落的情况，甚至可能也不是大多数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但确有 
不少这样的事。在特林吉特人中，“如果未婚女子失身于人，一经 
查出，男方就必须向女方的父母做出赔偿，以精美的礼物弥补女方 
受损害的名誉。” ® 据韦尼阿米诺夫说，从前在阿留申人中，“如果 
未婚女子生了私生子，家里人就会因羞辱而把她处死，并将尸体藏 
匿起来。” ④ 埃格德告诉我们，在格陵兰人中，未婚女子在遵守贞洁 


① Lumholtz ，Unknmvn Mexico , i. 467. 

② Dorsey，“Omaha Sociology，” in Ami. Rep. Bur. Ethn. iii. 365. 

③ Douglas, quoted by Petroff, "Report on the Population, c. of Alaska，，’ 
Tenth Ceti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 p. 177. 

④ Veniaminof, quoted ibid.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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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比已婚妇女做得好得多。他说 ：“在 我旅居格陵兰的整整15 
年中，有关未婚先孕的事，仅仅听到两三例，因为人们都把这看作 
是最丢人的事。” ® 达拉格对格陵兰人的描述也是从18世纪开始 
的。据他说，格陵兰人虽然不曾树立过什么贞洁典型，但在性关系 
上却比其他民族都能克制。青年男子只要有了性欲要求，便会立 
即成婚，并能同妻子相依 相守； 女孩的行为也很端庄、正派，否则就 
找不到婆家；但是，年轻的寡妇和弃妇就不同了。至于对现代格陵 
兰人的描述，则颇有微词。霍尔姆指出，在格陵兰东海岸，未婚先 
孕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倒是已婚不孕才为人所耻。其他爱斯基 n 
摩人对于女子的贞洁也同样看得很淡。 

在前俄罗斯帝国所属的西伯利亚诸部落中，一般都没有什么 
贞操观念。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种情况至少在 
某种程度上似乎应归因于俄国人的影响。从一些较早的报道来 
看，在某些部落中，新郎如果发现新娘已经失贞，即可索要罚 
金；在丘利姆人中，如果妻子没有遵守摩西关于贞节的戒律，丈 
夫则会出走，直至诱奸者出面讲和之后，才肯回来。在通古斯人 
中，诱奸者必须同受害者结婚，并交付女方索要的全部聘金，如 
果拒不照办，就会饱受皮肉之苦。雅库特人为了维护自家女儿的 
贞洁，要给女儿系一种贞洁带，即使人夜也不摘下。不过，如果 
有人已经付了全部或部分的聘金，父母对此类事就不再上心了。 
据说，只要自由性爱未对任何人造成物质上的损失，雅库特人就 
不认为这有什么不道德。在科里亚克人中，女子即使对前来服劳 
役的新郎，也像对待路人一样疏 远；“ 新娘在新郎服役期满之前即 


① Egede ， Description of Greenland ,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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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交合，乃被视为罪过。” ® 在切尔克斯人中，女儿的不贞行为 
被看作是父母的耻辱，因此一经发现，父母往往就会把女儿卖 
掉。新娘如果不是处女的话，就会在新婚第一夜被人赶出门去。 

⑷科瓦列夫斯基教授指出，在奥塞梯人中，新娘失贞不仅是新郎的 
耻辱，而且也是新郎所有亲属的耻辱。在楚瓦什人中，“清白标 
记”须当众展示。万贝里说，在中亚突厥人中，从未听说有过堕 
落的女子。 

在达迪斯坦，年轻人时时有机会在田野或节日聚会上交往，而 
且常有一些情侣在这种场合向大家公开他们的关系。“但是，如果 
发现谁对女孩存有坏心，这个粗野而纯朴的民族就会将他处 
死。” @ 在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很多未开化民族中，妇女的贞洁水准 
的确很低，但是并非全都如此。在博多人和迪马尔人中，无论是男 
是女，也无论已婚未婚，贞洁都是很重要的。拉杰马哈尔地区的山 
民允许年轻男子与他所钟爱的年轻女子同睡一床，但是，“这对年 
轻人如果在婚前贸然交合，就会受到鄙视，并被处以罚款。，’@在桑 
塔尔人中，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个姑娘可以互视，但不得谈话。如果 
他们说了话，青年男子就会被带到村公所接受盘问。如果他表示 
不想和这个姑娘结婚，就会遭到痛打，还会被处以罚款；如果他表 
示愿意结婚，就只被处以罚款。作为缅甸山地部落之一的莱塔人， 
在这方面更有奇 招：青 年男女在婚前被分別置于村寨两头的两所 
144 长屋之中，“一旦相遇，必须侧目回避，以免看清彼此的相貌。” ④ 在 


① Jochelson ， Koryak , p. 735. 

② heitner ， Results of a Tour in ^ Dardistan, M iii. *35. 

③ Sherwill, in Jour. Asiatic Sue. Bengal, xx. 557. 

④ （ XRiley，quoted by Fytche, Burma, i.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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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中边境地带的僳僳人中，婚前性交极为罕见；一个女子如果未婚 
先孕，更被视为奇耻大辱。阿萨姆邦的部落在婚前贞洁问题上则 
迥然不同。那加人允许青年男女在婚前享有充分的性自由。更有 
甚者，在安加米族那加人中，女子均以短发为耻，而短发乃是童贞 
的 标志； 至于男子，则迫不及待地想证明其未婚妻是否能够生儿育 
女。与此相反，在卡查里人、拉巴人和哈琼人中，婚前性交极为罕 
见。他们在接触“文明”之后，也未受到不好的影响。而一旦有婚 
前性行为发生，并继而导致女方怀孕的话，诱奸者不但必须同这名 
女子结婚，而且还必须支付高额的聘金，并向村中长老交纳罚金。 

根据较早的报道，在库基人中 ，一 旦女方父母得知女儿被诱奸，诱 
奸者就必须立即同她结婚。但是近来，这种做法似乎已不像从前 
那样严格了。加罗部落的妇女在婚前一般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准， 

但婚姻关系比较松弛。在科钦地区的工匠中，性放纵是绝对得不 
到宽 容的； 此类事一有发生，女方及其父母即被逐岀部落。属于纯 
马拉亚里印度教徒最低种姓及科钦地区万物有灵种姓的乌拉德 145 
人，也同样禁止婚前 性交； “未婚先孕之事一经传开，部落中的人就 
会将这一未婚女子的秘密情夫找来，强迫他娶她 为妻； 否则，偷情 
者将被双双逐出部落。” ® 科钦地区的维兰人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致使女方怀孕的人必须与之成亲，而且双方往往都要被处以罚款。 
锡兰岛上以其道德著称的维达人，也将严格的道德要求“施行于未 
婚女子，并由其自然监护人怀着最大的荣誉感对她们加以保 
护。” ® 但是，严格的道德要求并不施行于寡妇，无论她们是多么年 


① Anantha Krishna Iyer ，Cochin Tribes and Castes <, i. 60 sg. 

② Nevil, “Vaeddas of Ceylon，’’ in Ta probanian ， i.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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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漂亮。关于马来半岛上的野蛮部落，沃恩 • 史蒂文斯指出，不 
正当的性交关系只存在于贝伦达斯人中，而他们是受马来人影响 
最大的部落。 

在马来群岛的很多部落中，未婚男女之间的交合并不被看作 
一种罪过，也不被看作一种 耻辱； 但是，其他部落对此则有不同的 
看法，他们要求新娘必须是处女。在尼亚斯，如果出现未婚先孕的 
情况，男女偷情者都要被处死。在山地达雅克人中，人们把青年男 
女小心翼翼地分隔开来，并对淫乱的两性关系予以严格的查禁。 
属于沿海达雅克人一个支系的西布尧人，虽不把青年男女的性交 
116 当作一种明确的罪过，但却认为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有伤风化，并把 
未婚先孕看作是对权威的一种冒犯。哈根指出，苏门答腊的库布 
人，总是希望年轻人保持 贞洁； 他还指出，伯斯曾提及的自由性爱 
之事，在库布人中其实是个别的、隐蔽的、非法的。据沙米索说，菲 
律宾群岛的某些独立的部落把贞洁看成一种极大的荣誉，不但要 
求于已婚妇女，而且也要求于未婚 女子； 他们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 
以保护贞洁。汉斯 • 迈耶博士和布卢门特利特教授在谈到吕宋岛 
的伊戈罗特人时，也都证实了沙米索的说法。关于尼格利陀人的 
情况，莫索在18世纪时曾 写到： “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婚前失 
身的事。” ® 加西亚在谈到吕宋岛腹地的部落时指出，未婚女子一 
旦怀孕，即使立即与诱奸者结婚，也要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 

在新几内亚，未婚男女的关系因部落的不同而迥然有别。在 
很多部落中，性放纵似乎很普遍，但据说也有一些部落严格维护贞 


① Mozo, Noticia historico natural de las glorio&os triumph os por los religiosos 
del de N. P.S. Agustin en las Jslas Philtpinas,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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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从前，在英属新几内亚的梅克奥人中，未婚先孕的女子可能会117 
被处死。在基尔芬克湾北岸的土著居民中，诱奸者必须同被奸者 
结婚，否则就必须出走他乡。在马克莱海岸，米克卢霍一马克莱发 
现，可能是由于早婚的缘故，婚外性关系极为罕见。在托雷斯海峡 
西部诸岛的岛民中，“女孩被视为父亲的财产，妻子被视为丈夫的 
财产，因此，人们总把不正当的性关系称为‘偷女人，。”©在俾斯麦 
群岛的某些地方，通奸之事一旦被人抓住，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女方甚至还可能会被处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男方就必须以贝 
壳货币赔偿人命损失。在所罗门群岛马兰塔岛的萨亚地方，对于 
清白人家来说，“新娘的贞洁是她的亲友极为关注的事，这不仅是 
因为男方的亲友一旦发现新娘的人品有问题，就不再支付已答应 
过的礼金，而且还因为人们对于人品本身也很重视。，’ ©在 新喀里 
多尼亚的某些部落中，女子失贞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私生 子”亦 
是一种侮称；在另一些部落中，“处女们都十分珍视自己的童 
贞。” ® 洛亚蒂群岛乌韦阿岛上的妇女，被人称为“婚前贞女，婚后 
贞妇”。④在同一群岛的利富岛上，“青年男子如单独与一未婚女 U 8 
子或订婚女子同行或交谈，就会遭到女方父亲或其他监护人的一 
顿棒打。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斐济妇女曾以贞洁著称于世。 
这里还要再说几句。新娘嫁到新郎家后，家中的老妇就要调查她 
是不是处女。如果调查结果令人感到不满，人们就要在婚宴上给 


① Haddon, in Reports o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 v, 275, 

② Codrington, op. cii. p. 239, 

③ Brainne» La Nouvelle-CMledonie ^ p* 251, 

④ Erskine ^ Islands of the Western Pact fie ^ p. 34 K 

⑤ Ray, "People and language of Lifu, M in Jour. Roy. Ant hr. Inst, xlvii.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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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剪头，“以此羞辱新娘的亲友 ”。® 在莱恩岛的上层岛民中，女 
子出嫁须提供处女的证据，而且“必须是真凭实据”在汤加，新 
婚睡垫须拿给一家又一家去看。在萨摩亚，新娘的贞洁须由新郎 
当着全村人的面，以一种外科方法加以检验。检查之后，新郎举起 
手来，将手上的血迹展示给众人。不过，特纳指出，虽然从表面上 
看，萨摩亚人不分男女，都很注意纯真美德的培养，但是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同美拉尼西亚的情况相比，波利尼西亚男女青年的性 
关系较为松弛。科德林顿博士在谈及美拉尼西亚时指出，虽然人 
们并不把失贞的事看得很重，“但一般来讲，人们对于女性的贞操 
也碑非漠然视之，他们还是普遍有贞操观念 的。” @而在毛利人中， 
149 在马克萨斯岛民中，在夏威夷人中，在马绍尔岛民中，以及在帛琉 
岛民中，据说人们在婚前都享有极大的性自由。 

然而，生活于自然状态下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则不是这样 
一种情况。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那里也有婚外性关 
系发生，但这是风俗习惯所认可的，也是由风俗习惯所规范的， 
因此不同于不正当的偷情苟合。豪伊特博士说，迪埃里人对于不 
正当的性关系有一种专门的叫法，并对此大加责难，深表厌恶。 
据施特雷洛说，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中， 一 个青年男子如 
果同一未婚女子或有夫之妇发生关系，二人均要被处死，人们还 
要把他们的尸体扔进火堆里。据说，洛里查人也是这样。关于达 
令河下游地区的马鲁拉部落，我们听说，在白人到来之前，‘‘法 
律对于青年男女的关系有严格的规定。青年男子如发生婚前性关 


① Thomson ， Fijians, p. 202. 

② Tutulia, in Jour. Polynesian Soc. i. 271. 

③ Codrington, op. cit.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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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几乎均会被处死。” ® 在维多利亚西部诸部落中，“私生子现 
象十分罕见，并且被人深恶痛绝。私生子的母亲往往要受到亲属 


的严厉鞭打，有时甚至还要被处死，然后将尸体焚烧。私生子的 


父亲也会受到严惩，其中有的也会被处死。”②穆尔 • 戴维斯先150 
生 写道： “土著人中没有男女乱交的习俗。在这方面，各部落的 
法律，特别是新南威尔士各部落的法律，是极其严格的。外出宿 
营时，所有未婚男子都自觉地宿于营地外围，而已婚男子连同各 
自的家眷则宿于营地中央。单身男子不得同已婚女子交谈。…… 

违犯这些法律，要么交由部落中因此事受屈辱的人进行惩罚，要 
么则由违法者本人主动赎罪，方法是站到一个高处，手中只能持 
有一个盾牌或一根短棒作为防护用具，然后由五六名武士从很近 
的距离内向他投出数支长矛。” ® 关于埃瓦拉伊部落，朗洛 • 帕克 
夫人 曾说： “不贞的女人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当我们来到西部之 
后还发现，淫妇更被处于死刑。”④另一方面，在昆士兰西北部 
的土著人中，除已订婚的女子外，其他女子均有相当大的性自 
由。不过，“广义的道德仍旧是一种公认的美德。”尽管妓女多是 
由于丈夫的故去，或是由于被丈夫遗弃而走上歧途，但她们还是 
受到人们的鄙弃，并被叫以一种有别于他人的名称。经常同这些 
女人厮混的男人也同样受到人们的蔑视，并被冠以另一专名。⑤ 
在非洲的很多民族中，男女青年在结婚之前都享有充分的性 


① Holden, in Tapiin , Folklore of the South Australian Aborigines. p. 19. 

② Dawson ， Australian Aborigines , p. 28. 

③ Moore Davis，quoted by Brough Smyth, Aborigines of Victoria, ii. 318. 

④ Mrs. Langloh Parker, Euahlayi Tribe, p. 59 S q. 

⑤ Roth ， North Queensland Ethnography : Bulletin No. 8. Notes Government, 
Morals, and Crime ,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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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们并不指望新娘能保持童贞，也找不到哪位新娘能保持童 
贞。但是在非洲，也有很多民族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听说， 
在某些布须曼部落中，婚前性关系似乎极少发生，女孩出嫁时一般 
都是处女，因为大多数女孩都是一到青春期就出嫁了。卡菲尔人 
对于贞洁并不看重，但是在这个部落的某些支系中，失贞女子所得 
的聘金要比处女少。如果哪个女子未婚先孕，其父可向胎儿的父 
亲索要一头牛作为罚金。如果纯属诱奸，则需交付三四头牛的罚 
金。卡曾斯先生写信告诉我说，西斯一纳塔尔地区的卡菲尔人无 
论男女，除节庆期间之外，平日必须严守禁欲的规定，违者将受到 
逐出部落的惩罚。卡萨利斯曾说起过在巴苏陀人中盛行的一种奇 
特习俗。这种习俗表明，人们对于青年男子的淫乱并非完全漠然 
视之，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认为犯禁者将面临超自然的惩罚。 
在北罗得西亚的阿温巴人中，15岁以上的年轻女子有多少人保持 
贞洁，我们不太清楚；但是，阿温巴族有一条明确的性道德规范： 
“所有人都须懂得，淫荡是邪恶的，它违背了迷信仪礼的规则。” 0) 
在赫雷罗人中，女子失贞被视为父母的耻辱。因此，女子多在孩童 
时期即已定亲，这样就可使她和她的未婚夫保持纯洁的人品。据 
一位作者说，诱奸者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甚至可能被打死。 

据托伦特神父讲，在英属中非赫拉尔德港附近的土著人中， 
妇女在言行举止上极为 谨慎； 新娘出嫁时，很少有不是处女的。 
在尼亚萨湖东北岸的孔德人中，年轻人之间的婚外性关系时有发 
生，因为当地盛行一夫多妻制，致使很多青年男子无法成亲。但 
是，这种事一旦被人知道，诱奸者就必须从女方父亲手中买下这 


^ (Mouldsbury and Sheane ， CjKcctt I^luttciu o f Northern Rhocl^sici ，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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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子。假如他交不起这笔聘金，女方的父亲就会把他的长矛夺 
下，并把他逐往他乡。在卢旺达，女子如有不贞并被人知道，就 
会被人痛打一顿，而且再也不会找到男人。新娘出嫁后，如被发 
现不是处女，就会被送回娘家。从前，如果哪个女孩未婚先孕或 
未婚先育，还会被人打死。在乌桑巴拉部落的瓦帕雷人中，未婚 
女子在家中受到严格的看管，因为女儿一旦失身，聘金即会大 
减。在维多利亚尼安萨湖西岸和西南岸居住的巴齐巴人，把青年 
男女婚前的性关系视为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虽然在小孩出生之 
前，人们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一旦小孩出生之后，这对 
男女即会被绑上手脚，投人维多利亚湖中。” ® 在班图族卡维龙多 m 
人中，青年男女如有私通，即会被双双处死。在乌干达保护地的 
另一支部落巴科基人中，诱奸者必须向被奸女子的父亲交付三头 
牛，向部落酋长交付一头牛，被奸女子则被逐出家门，永世在外 
漂泊。在巴尼扬科勒人中，“哪个女子如在婚前与人私通并生有 
私生子，一辈子都将抬不起头来。此事一经察觉，氏族即会大加 
谴责，并将这名女子逐出族门。” ® 怪不得“青年女子婚前一般都 
很守贞操。” @ 在布索加人中，如果哪个女子未婚先孕，而胎儿的 
父亲又拒不支付聘金，也不娶其为妻，那么，这名女子就会被其 
兄弟赶出 家门； 而后，家里还要请来巫师为家人宰羊打醮，“以扫 
除家中之秽气，抚慰祖先之亡灵，’。④关于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中 
塞塞群岛的土著人，我们听说，“如有青年女子被诱奸，则诱奸 


① Cunningham ， Uganda , p. 290. 

② Roscoe, Northern Bantu , p. 121. 

③ Johnston, op. cit. p. 630. 

① Roscoe, op. cit.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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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须同她结婚，此外还须交付两只羊的罚金。” ® 在伦杜人中， 
诱奸者须向女方的父亲交付4头牛的罚金。在马迪或莫鲁部落 
中，父母对自家的女孩看管得很紧，“不过，由于结婚甚早，通常 
不会有失足之事发生。对于青年男子来说，也同样是这种情 
况。在英属东非的阿基库尤人中，未婚女子在临产时，往往会 
受到父母极其严厉的责备，女伴们也会责怪她不检点。在这种情 
况下，男方可有两种 选择： 一是把这名女子买下来，同时也将孩 
子 带走； 一是交付10只山羊和一只绵羊，这样即可将母子二人 
留在娘家。如在未婚的情况下又生二胎，则无论如何，女方只能 
⑸索要较少的赔偿，例如，只能索要5只羊。“这清楚地表明，这 
样一种身世将无疑会降低一名女子的婚姻价值在英属东非的 
瓦吉里亚马人中，“如同在其他一些部落中一样，男女两性在婚 
前均不得自由交合”。④在南迪人中，“如果一名武士致使某一女 
子怀孕，那么，在孩子出生时，他必须宰杀一头牛送去。他可以 
把牛头带走，但其余部分则归这名女子的父亲所有。除了托伊约 
伊氏族之外，在其他氏族中，这样的女子都会受到人们的冷遇， 
其女友也不得与她讲话，甚至不得看她一眼，直至婴儿出生并被 
埋葬为止。这样的女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人们还不准这种 
女子朝谷仓里看，害怕因此而使粮食霉 烂。” © 在丁卡人中，出现 


① Cunningham, op. cit. p. 94 sq. 

② Felkin，“Notes on the Madi or Moru Tribe of Central Africa，” in Proceed, 
^oy. Soc. Edinburgh^ xii. 323. 

③ Routledge,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 p. 126. 

④ Barrett ， Notes on the Customs and Beliefs of the Wa-Giriama, etc. * British 
East Africa，’’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li. 21. 

⑤ Hollis ，Nandi<, p. 76. 

138 


私生子的原因，据说是由于很多男子因贫穷而娶不起妻子。私生 
子出生后，为父者须交4头牛的罚金，但孩子仍归母亲一家所 
有。在加拉人中，做父母的总是极力给女儿灌输贞洁 思想； 从 
前，失贞的少女会被扔进萨巴基河中淹死。在贝尼阿梅尔人中， 
虽然已婚妇女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但未婚女子却很纯洁。如 
有未婚而育的事发生，当事男女及其婴儿均要被处死。在马雷亚 
人中，也有这种情况。在塔奎人中，诱奸者所交的罚金可与杀人 
者所交罚金相等，不过一般都可减至50头牛。在贝尼姆扎布人 
中，诱奸者必须交出200法郎，并被放逐4年。在东北非，女子155 
在出嫁前往往要做阴部缝合术 (infibulation ) ,以防其失贞。这 
种做法实行于贝扎、加拉、索马里、马萨瓦、苏丹、南努比亚和 
达纳基尔等民族之中，以及科尔多凡和森纳尔等地。 

我们还听说，在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中，失贞的女子将终身 
遭到人们的摈弃，谁也不同她说话。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阿诺托和勒图尔诺写道，他们的习俗从不宽容婚姻之外的任何性 
关系；私生子将连同其母一并被处死。在摩洛哥，新娘如被发现不 
是处女，就往往会被新郎遣送回来，在有些部落中，还会被生父或 
哥哥处死。当地还有一种虽不十分普遍，但也比较常见的习俗，就 
是当众展示带有处女标记的衣物。这种习俗在阿尔及利亚和埃 
及，在东非的斯瓦希里人中，以及在奴隶海岸的约鲁巴人中，也可 
见到。但是，在约鲁巴人中，只有对那些在幼时即已定亲的新娘来 
说，贞洁才是至关重 要的； 没有定亲的女子则可随心所欲地行事。 
在讲埃维语的大多数部落中，不见处女血即可构成休弃新娘的理 
由，而对于诱奸者的处罚，要么是令其同被奸女子结婚并交付“人 

头钱”，要么则在不结婚的情况下，处以沉重的罚金，或是罚以劳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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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在黄金海岸，对于已经失身的新娘，也实行类似的 做法； 而“如 
果一名男子诱奸了一名处女，他就必须同这名女子结婚，如果女方 
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则须支付为这名女子置办嫁妆的费用。 
根据芳蒂人的习惯法，“如果一名男子诱奸了一名未婚女子，他就 
必须向女方一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在塞 
拉利昂，诱奸者会被召来交付“处女金”。在尼日利亚阿萨巴地区 
讲伊博语的民族中，“人们极为看重新娘的童贞。”@在尼日利亚的 
卡戈罗人中，“即使是已订婚的青年男女，也极少在婚前发生性关 
系，而女孩子身上所系的腰带则是一种童贞的象征 。” ©据普罗亚 
特说，在卢安戈人中，“青年人不当着女孩母亲的面，就不敢同女孩 
讲话。”“一个女子如果未能抵制男人的诱惑，即已获罪。为此，她 
必须向国王公开认错，以求赎罪。否则，她的罪过就足以毁灭整个 
国家。” @ 但至如今，婚前的高度性自由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至少 
在刚果诸部落中是这样。威克斯先生在讲到下刚果地区的土著居 
民时，曾指出，在小茅屋里，“男女之间只要起了淫念，就可以随意 
交合。”而且，如果某一女子未婚而育，婴儿的父亲也不必交付罚 
⑸金。不过，我们同时也听说，这种孩子虽归女方一家所有，但常常 
被人叫做“私生子”，还常常受到其他孩子的讥笑，如对他说：“你没 


① Cruickshank, 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st , ii. 195, 196 ， 212. 

② Sarbah» Fanti Customary Laws ， p. 48. 

③ Thomas ， Anthropological Report on I bo-speaking Peoples of Nigeria , iv 

65. . 

④ Tremearne，“Notes on the Kagoro and other Nigerian Head-Hunters，” ir 
Jour. Roy. Anthr, Inst. xlii. 169. 

⑤ Proyart, “History of Loango，” in Pinkerton, op, cit, xvi.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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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爸爸，你是从大树上掉下来的。” $在 刚果各部落中，诱奸者则是 
要受 罚的； 巴亚卡人还允许新郎休弃新娘，只要发现新娘不是处 
女。 

当然，上述事实并未向我们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 在未开化民族 
中，对于婚前性关系，一般来说是采取责备态度的多，还是采取宽 
容态度的多？霍布豪斯、惠勒、金斯伯格三位先生在其新近出版的 
一本书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他 们所考察的实 
例中（共有120个，比较可靠的约有一半），对婚前性关系采取责备 
态度的，几乎同采取宽容态度的一样多，因此，“没有孰强孰弱的一 
般倾向性。” @ 我不大愿意进行这种数字统计，其中部分原因在于 
有不少材料在这方面说得并不很明确。但是，从我自己收集的资 
料来看，我相信，这几位作者并未过高估计未开化民族的贞洁水 
准。而且，考虑到同文明的接触对如此之多的落后民族所产生的 
恶劣影响，考虑到“婚前不贞”包括正式结婚之前发生的所有各种 
性关系，而不论这些关系是否专一、是否持久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 
因素，我敢断言，在未开化民族中，未婚男女之间任何类似于乱交 
的关系，只不过是其纯朴习俗中的一种例外情况。我们已经注意 
到，即使在以性关系松弛而出名的民族中，水性杨花也是女子的一 
种恶名。 

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同仁还考察了对于婚前性关系采取何种态158 
度同一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从事农业和 


① Weeks , Among the Primitive Bakongo , pp. 163. 108. 

② Hobhouse，Wheeler and Ginsberg,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Simpler Peoples ,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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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民族在这方面“明显地严于狩猎民族。” @关 于“落后的狩 
猎民族”，他们列举了 3个对婚前性关系采取责备态度的实例，5 
个采取宽容态度的实例。前3个实例和后5个实例中的3个，说 
的都是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换句话说，在这些澳大利亚部落中， 
对于婚前性关系采取责备态度和采取宽容态度的各有一半（至于 
“仪礼性”不贞的事例则未包括在内）。不过，这同我所了解的情况 
颇有出入。据我所知，澳大利亚土著人在性生活习俗方面通常都 
是很严格的。对于婚前性关系采取宽容态度的另外两个实例，说 
的是婆罗洲的普南人和安达曼群岛的岛民。关于普南人的情况， 
霍斯和麦克杜格尔两位先生曾说 :“他 们在性关系上实施的限制可 
能同其他民族的限制程度相近。不过，已婚妇女在贞操上比未婚 
妇女更为严格。……青年男子通常是找其他氏族的女子做爱，一 
旦女方怀孕，双方即举行婚礼。” @ 关于安达曼岛民，波特曼说 :“青 
年男女在婚前有一定的性自由”，但是，只有在结婚之后，情欲才会 
得到较大的满足。 @ 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在南非的某些布须曼 
部落中，在锡兰的维达人中，在马来半岛的野蛮部落中，在苏门答 
腊的库布人中，以及在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中，都有高度的婚前贞 
操。这些部落虽然有的也实行某种原始农业，但都属于目前世界 
上最落后的民族。关于火地岛上的雅甘人，布里奇斯先生写道，人 
们把淫荡斥责为邪恶，并时时告诫子女不要沉迷于情欲之中，不过 
159 风流韵事还是时有发生。但是，概而论之，在最落后的民族中，婚 
前性关系是不多见的，也是不允许的。 


① Ibid, p. 157. 

② Hose and McDougall, Paga?i Tribes of Borneo , ii. 183. 

③ Portman T History o f our Relations ivith the AnduTncines^ ^ i. 29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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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先进一些的狩猎民族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在这些民族 
中，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同仁发现，有3例采取责备态度，13例采取 
宽容态度。这些事例说的几乎都是北美的部落。但是，在宽容事 
例所涉及的民族中，有些据说是在同白人接触后，道德水准才下降 
的，有些则曾被早期的旅行家给予过积极的评价。如果把这样一 
些民族，例如特林吉特人、阿特人、内兹佩尔塞人以及其他一些印 
第安人也算进来的话，采取责备态度的事例就远不止那几个了。 
正如比较落后的狩猎部落较之比较先进的狩猎部落，往往具有更 
为严格的贞操标准，同样，处于最低农业阶段的部落（被发现有9 
个责备实例和2个宽容实例），也要严于两个较高农业阶段的部落 
(分别有16个和27个责备实例， 18. 5个和15个宽容实例）。在 
这方面，比较高级的农业部落也逊色于从事畜牧业的部落（被发现 
有6个责备实例， 3. 5个宽容实例）。 

人们可能会对这组数字的准确性持有各种看法。其实，这几 
位作者自己早已承认，这些数字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但是，无论如 
何，有一点是十分清 楚的： 即在“简单民族”中，婚前的贞操水准与 
其文明程度并不成正比。据哈特兰博士说，“最早的时候，人们对 
于男女之间的苟合并不在乎，至少……并不干涉，这样一直持续了 
很长时间。”只是到了后来，“贞洁才开始具有一种特定的市场价 
值。” ®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种高谈阔论。在我看来，事 
情恰恰相反，贞洁在最落后的部落中，反倒比在较先进的部落中得 
到更多的尊重。同样，如果说婚姻是人类中一种自然而正常的两 
性关系，那也是更充分地 体现于 最落后的部落之中，而不是 体现于 


① Hart land ，Primiti Paternii y * ii.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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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较先进的部落之中。婚前贞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缔结婚 
姻时的年龄。野蛮民族是这样，文明民族也是这样。我们在上文 
中已引述过一些材料，直接说明了野蛮民族在这方面的情况。我 
们还可以证明，在欧洲各城市，卖淫活动总是随着结婚人数的减少 
而增长。恩格尔等人现已证明，一年中结婚的人越少，私生子出生 
的比例就越大。在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独身现象极为罕见，人 
们在小小年纪就已成婚。这同我们自己的情况很不相同。但是， 
即使在未开化部落中，也有某些情况会迫使成年人在或长或短的 
时期内过独身生活。有的男子可能会因为过于贫困而无法养活妻 
子；在实行买卖婚姻的地方，有人可能无力交付 聘金； 另外，某些人 
所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也会导致另一些人无法结婚。但是，这些障 
碍大多出现于文明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而很少出现于较 

原始的部落之中，因此，在较原始的条件下，也就很少会出现婚前 
不贞。 

但是，娶妻之难并不是导致婚前性关系的唯一原因。正如我 
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婚前性关系具有一种试婚的 
性质，如果合适，就会结婚。试婚的目的可能是想知道女方是否能 
够满足男方的求子心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在女方分娩或 
出现妊娠征兆之后，才会缔结婚姻。例如，费尔金博士在关于中非 
福尔部落所作的笔记中就谈 到：马 拉山地区的妇女多有不孕者，因 
此，“男子总是要先确定女方能够生儿育女，然后才结婚。 ”0) 不过， 
想要儿女，也可以用另外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已怀有他人之胎的女 


① Felkin,* 4 Notes on the For Tribe of Central Africa,” in Proceed. Roy. Soc, 
Edinburgh , xiii. 20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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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亲。在安加米那加人中，虽然年轻人的性放纵并不因结婚而 
收敛，但是男子还是很想在婚前得到妻子能够生儿育女的证明。 
英属东非的阿坎巴人“并不看重黄花闺女，而是把怀有身孕的女子⑹ 
看作最好的配偶，好像是在挑选怀有小牛的母牛 © 据说，在有些 
民族中，人们在娶亲时特别看重那些已经生过小孩的青年妇女。 

在上蒙加拉地区的蒙万迪人中，已经当了母亲的青年妇女的身价 


乃是一般黄花闺女的6倍。在法属几内亚努涅斯河口小岛上居住 
的巴加福雷人中，年轻女子只有生过两个孩子，而且孩子都已经长 
到会走路时，她们才有希望找到丈夫。的确，有人往往更愿意娶已 
经当了母亲的妇女为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已经证明了自己能 
够生儿育女，而且还因为她们所带来的孩子也具有直接的价值。 

不过，有些男子之所以愿意娶不是处女的女子为妻，可能还有 
另外一些原因。我们听胡安和乌略亚说，在基多印第安人中，处女 
并不是人们选择的目标，“因为人们确信 ，一 个不曾和别人交好过 
的女子，是不会有妩媚动人的风韵的/❿多哥腹地的一些埃维人 
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这同沿海埃维人坚守贞洁的观念截然相反。 
关于堪察加人的情况，据施特勒说，如果娶来的新娘是一个处162 
女——过去常有这样的事发生，新郎就会大为不满，责怪母亲没有 
考虑到新娘在性爱技巧上的修养。马可波罗在谈到西藏人时，曾 
这样说，没有一个男子“愿意娶一个黄毛丫头为妻；根据他们的说 
法，没有陪过男人的女人，是不值一娶的”。马可波罗 还说： “他们 
有这样一种习俗，当某地有过路人来到时，当地的老妇就会赶忙带 


① Eliot,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 p. 125. 

② Juan and Ulloa t M Voyage to South America，’’ in Pinkerton, op. cit. xiv.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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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家未出嫁的姑娘，来到过路人面前，把她们交给愿意要她们的 
人。于是，过路人便带上这些姑娘去快活一番。事后，再把姑娘交 
还给那些老妇。” ® 这里所说的，涉及到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破 
贞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只要某个女子还是处女，就“不值一娶”的 
话，那么，这原因也许就在于，有人认为破贞是一件危险的事，或者 
觉得同生人交合是有益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我们分析婚前 
不贞的种种原因时，当然也应当把这类想法考虑进来。有些地方 
有这样一种 习俗： 女子在出嫁前，必须通过卖身挣得自己的嫁妆。 
这其中至少也有破贞的考虑。 

有人说，乱交式的婚前不贞乃是远古普遍乱交的一种遗存形 
式。要证明这种假说的合理性，就必须先假定 ：我们 可以追溯到的 
种种导致乱交的原因，过去都曾在一个无限大的范围内起过作用。 
而这一假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古代婚 
姻的障碍，主要是由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试婚并不能被称为乱 
交。关于破贞的迷信观念一般也不会引发乱交之事。出于生儿育 
女的愿望而贬损童贞的事例，只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不能被视为 
163 一般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男子还是偏向于 
娶处女做新娘，而且这种偏爱可能由来已久。其源有 二：一 是对于 
以 前曾委身于他人之女子有一种嫉妒 之心； 二是对少女的娇羞之 
态有一种本能的喜爱。人不分男女，都会被异性特有的气质所打 
动，而娇羞之态即是女性的一个特点。如果哪个女子显露出一副 
急不可耐的样子，似乎就少了一种女人气，甚至令人厌恶。男人理 
想中的新娘应当是一位处女，他不会看上一个淫妇。这种对于童 


① Marco Polo ，Kingdoms and Marvels o / the Kast * ii.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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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和女性娇羞之态的偏爱，对婚前性关系，特别是乱交式的婚前性 
关系，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也影响到对婚前性关系的道德 
判断。 

至此，在关于婚前不贞的各种原因中，就只有一个问题尚未讨 
论，这就是求新求异之心。布洛克博士曾特別强调过这个问题。 
他的原始乱交说主要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说 ：“人 类在性 
生活上需要多样化，这是一种已成定论的人类学现象。人类的这 
种需要在原始时代一定更为强烈，更为不受限制。这是同人类的 
全部生活还没有从纯粹的物质需要上提升岀来这一总的状况相适 
应的。即使在当代，在最先进的文明社会中，在性道德已对整个社 
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对于多样化的自然需要仍旧存在， 
而且几乎不曾减弱。因此，在我们看来，已没有什么必要去证明在 
原始条件下，两性的乱交是一种比婚姻更为初始，也更为自然的状 
态。从纯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固定的婚姻似乎完全是一种人 
为的制度，它至今尚未正视人类在性生活上的多样化需要。”©性 16 4 
对象的变化可以对性本能产生刺激，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求新求异之心还是造成很多具有乱 
交性质的婚外性关系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把这种追求对于先 
民的支配作用夸大到足以排除任何较为稳固的婚姻关系的程度， 
那么，从现已掌握的类人猿和野蛮人的情况来看，则是没有根据 
的。乱交并不是先民借以满足“性生活上的多样化需要”的唯一方 
式。如果一个人对妻子感到厌倦，那么，他还可以再娶新妻。这是 
一种更明智的选择，因为妻子不仅可以提供性生活的享乐，而且还 


① Bloch, op, cit.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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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料理家务，种植庄稼，烧菜做饭以及生儿育女。可是，布洛克 
博士和另外一些作者在谈到古代婚姻时，总是将这一点予以忽略。 

笔者坚持认为，婚姻作为维持后代生活的一种手段，是以一种 
后天性本能为基础的。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男 
女之间的交合，自远古以来就已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一种比较持久 
的婚姻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两性交合与婚姻关系之间总是保 
持着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 。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一种社会制 
度，一直受到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而对于婚外性关系，即使不搬 
用远古乱交这一假说，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理解的。请想一想，在我 
们自己身边，卖淫的发展趋势竟高于人口的增长 速度； 请再想一 
想，尽管妓女一般都是不生育的，但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市中，每年 
岀生的非婚生子女竟超过了婚生子女。考虑到这些事实，如果有 
人还把野蛮人婚前的不贞行为说成是所谓远古乱交的遗存，岂不 
是荒谬之极！ 


在历史上，某些艺妓要比已婚妇女更为人所敬重。这一事实 
也被人看作原始共妻制的遗迹。据艾夫伯里勋爵说，雅典的艺妓 
165 是很受人们尊敬的。他还举例说，在印度城市维萨里，社会上层人 
士也同一些名妓过往甚密。此外，“在爪哇，据说艺妓是从不被人 
歧 视的； 在西非某些地方，黑人对艺妓也颇为尊敬。”①艾夫伯里 
说，从前，艺妓都是由本民族或本家族的女性来充当的，而女俘和 
女奴则是专门给人做妻子的，因此，对艺妓产生这样一种尊敬之情 
也是很自然的事。他还说，后来情况虽然有了变化，但这种感情却 
长期保留下来。于是，艺妓就俨然被当作是远古时代公有妻的化 


① Avebury, op. cit. p. 4 3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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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了。如果考虑到这些文明民族的文化状况，这种结论就显得特 
別令人吃惊。麦克伦南在谈到这些“公有妻”时，曾正确地 指出： 
“如果从伯里克利盛世时期雅典艺妓的地位能够推导出远古民族 
的状况的话，那么，从当代伦敦和巴黎的情况中也可以找到原始共 
妻制的证据。其实，很早以前，就是在介乎蒙昧时代和伯里克利盛 
世之间的荷马时代，传说中的英雄们皆已娶有高贵的爱妻。”@如 
果说在雅典，连高官显贵都对艺妓十分尊敬，而且争相追求的话， 
那么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 在雅典，唯有艺妓才是受过教育的妇女。 
在印度，妓女附属于各个寺院。据杜波依斯说，在女性中，只有这 
些妓女有机会读诗书，习歌舞。而且据说，印度大城市里的人常常 
去光顾艺妓界，为的就是去听一听她们那些妙趣横生、颇有见地的 
高论。 


①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 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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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1-^ 3B 

u 圏 

乱交到 之三: 
天？ “ IDSE ” 


据称，关于“乱交”或“共有婚”的假说，可以从某些被看作是为 
个体婚而赎身的习俗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我们听说，在很多情况 
下，一个人要想合法地得到对妻子的独占权，首先就必须对以往曾 
经存在的那种共有权，予以暂时的 承认； 而给予祭司、国王、首领或 
贵族的所谓“初夜权 ” (jus primae noctis ) ，就是对这种权利的一种 
认可。当古代的共有权已不再为社会上的普通男性成员所共享之 
后，这些人就被视为社会的代表而独享此权。 

在巴西某些印第安人中，初夜权据说是赋予巫师或首领的。奥 
维多一巴尔德斯称，在帕里亚省的阿拉瓦克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中， 
未破贞的新娘必须同祭司共度新婚第一夜。在现今委内瑞拉境内 
的库马纳地区，被娶为正妻的女子，必须由祭司实行破贞，娶妾则不 
在此列。谁要是不遵行这种习俗，就会被人视为犯罪。同样，古巴 
的加勒比人也严格禁止新郎在新婚初夜与新娘同床。酋长娶亲，须 
请别的酋长先同自己的新娘 同床； 地位较低的人娶亲，则是请与自 
己同等地位的人 前来； 不过，地位最低的人“结婚时，须请其酋长或 
祭司大驾光临，施以恩泽。” 0 在危地马拉，请高级祭司与新娘共度新 


① Coreal , Voyage aux Indes Occidentales i* 1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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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之夜，已成惯例。据安达戈亚所述，在尼加拉瓜人中，“被尊为教 
长并住在寺院中的人，必须在新娘出嫁前一夜与新娘同床。” ® 而据 
弋马拉的说法，处女多是送往酋长处破贞。卡斯塔涅达•德•纳塞 
拉曾于16世纪中叶写道，在新加利西亚王国的库利亚坎省（位于墨 


西哥城以西210里格）的塔胡人中，有这样一种 习俗: 男子以高价从 
女方父亲或亲属那里买来妻子之后，立即送往身兼祭司的酋长那里168 
去破贞，并验明妻子是否为处女。据伦霍尔茨讲，在现今墨西哥居 
住的塔拉乌马雷人中，“萨满享有初夜权。”©在哈得孙湾附近的基尼 


佩图爱斯基摩人中，据说初夜权是为祭司所有。 

在塞内加尔的巴兰特人中，酋长对其部落中的所有属民不仅 
握有生杀大权，而且还拥有“领主 权”； 任何女子，在酋长为其破贞 
之前，均不得嫁人。在尼日利亚及喀麦隆北部的土著王国阿达马 
瓦，有一支巴格勒部落。据说，那里的酋长也享有这种权利。同 
样，在希罗多德时代的一支属于埃及的利比亚部落阿迪尔马奇迪 
人中，其国王也享有这种权利。据说，在加那利群岛的某些古老部 
落中，所有处女出嫁前，都要由其酋长破贞；也有人说，“新娘在出 
嫁的前一天晚上，要先呈献给国王。国王本人如不想与她同床，便 
把她转交给在地位上仅次于国王的祭司或法官，或是转交给国王 
宠信的某个贵族，由他去享乐。” ® 不过，阿布雷多•德 • 加林多于 
1632年写道，当地人否认其祖先有这种习俗。但是，在当今的某 


① Andagoya, Narrative of the Proceedings of Pedranas Davila in the Prov¬ 
ince of Tierra Firme, p. 33 sq^ 

② Lumholtz * JJnknouun Mexico , i . 270. 

③ Abreu de Galindo,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the Canary 
Islands ,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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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柏柏尔人中，则有关于此类习俗的传闻。 

在摩洛哥东部靠近乌杰达的地方，曾有两位属于艾特乌巴赫 
蒂部落的柏柏尔人告诉过我，在与其邻近的艾特齐赫里部落中，有 
_这样一种习 俗：新 婚之夜，新郎的家人要悄悄地把村里的头人请 
来，让他同新娘 交合； 如果新娘是寡妇或弃妇，则不行此俗。那两 
位柏柏尔人说，艾特齐赫里部落的这种习俗在其邻近部落中已广 
为人知，虽然该部落自己予以否认。而且，那两位柏柏尔人的说 
法，也同穆利埃拉了解到的情况相吻合。所不同的只在于，据穆利 
埃拉说，实施破贞的人均属鲁斯马阶层，即该部落中的精神领袖。 
对于这些说法，我无法判断其是否 属实； 不过，这些说法或许可以 
从摩洛哥其他柏柏尔部落的奇特习俗中得到印证。在非斯附近， 
有一支讲阿拉伯语的山地部落，叫做贝尼乌利德，我们曾听到一些 
有关他们的说法。非斯附近还有一支部落，叫做夏伊纳。一位夏 
伊纳部落的长者就曾告诉我，从前，在贝尼乌利德部落中，有这样 
一种习俗：在新娘来到新郎家的第一天晚上，新郎要在家人和另 一 
些妇女的陪伴下，到邻村去找一个人来，同新娘共度新婚之夜，并 
同新娘交合。找来此人后，女人们就开始高 唱：“ 欢乐吧，新娘子， 
要尽情地欢乐，贝尼乌利德部落的钻工已经来到你身边。，’在摩洛 
哥同一地区的其他部落中，有两个柏柏尔人告诉我，贝尼乌利德人 
还有一种习俗：新郎本人如果无力为新娘破贞，就会请男傧相把这 
事告诉给自己的父亲，让父亲请个刚烈的汉子来。于是，当父亲的 
就会派人骑马去找，再由一群唱着小曲的女人迎候，唱词也与前面 
提到的差不多。请人来帮忙，照例要付钱。不过，以上这些说法是 
否准确，也是有疑问的。因为这些关于贝尼乌利德人的说法，都来 

自其相邻部落，而外人提供的情况并不都是那么可靠的。 

152 



在吕基亚的塔奇塔德希人中，有些部落的宗教首领是拥有初 
夜权的，只是有时不去行使而已。另一些部落的宗教首领则有权 m 
在每年一度的宗教大会上挑选他所喜欢的女人。埃尔津詹以南德 
希姆山区的杜希克库尔德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狂欢活动。 
届时，很多男人以及结过婚的女人都聚到一个大房子里作乐狂欢。 
当人们依次吻过祭司的手之后，祭司便高声喊 道：“ 我是一头大公 
牛，而不是一头被阉割的耕牛！”这时，女性中最晚结婚的一个（多 
选当天刚刚举行过婚礼的新娘）便走上前去，对祭司说 ：“我 就是小 
母牛！”话一说完，灯火全熄，纵乐活动随即开始。在俾路支的一支 
穆斯林异端派系齐克里人中，毛拉拥有初夜权。但是，人们只要交 
给毛拉一点钱，即可将这种权利赎回。 

据中国人在13世纪末所做的记载，在柬埔寨古王国中，做父 
母的每每在女儿岀嫁之前，都要找僧侣为女儿破贞。这种仪式叫 
做“阵毯”，①每年举行一次，哪天举行则由地方官吏来定。每位僧 
侣每年只能给一名女子破贞。请人破贞要送很多礼物，作为报答。 

筹措所需的礼物并非一件易事，因此，穷人家的女孩有时要等到 
11岁才能出嫁；而有钱人家的女孩多在7岁到9岁就已成亲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肯为穷人家的女孩提供破贞的费用，当地人谓之 
积德行善。 M •艾莫尼耶认为，这段记载有些过于离奇，难以置信 。 m 
但是，亚洲其他一些民族也存在极其类似的习俗，这些事实要胜过 


①关于这段记载，原著是从 R 6 musat 所著 Nouveau ^ Melanges asiatiques ( i . 
U 6 叫 •） 一书中转引来的。査我国史籍，这段记载出自元代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 
一书。书中第八則载 ：“富 室之女，自七岁至 九岁； 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 
去其童身，名曰阵毯。”据考证，“阵毯”系马来语音译，由梵文 cinta 而来，中国人称之为 
“利市”。一-一译者 


153 



艾莫尼耶的怀疑。 

在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一直在担任给新娘破贞的角 
色。巴特马在16世纪初写道，卡利卡特的国王娶亲时，要找一位 
最富有、最显赫的婆罗门同自己的妻子共度新婚之夜，为其破贞。 
巴特马 说:“ 不要以为婆罗门愿意去做这种破贞之事。国王为此事 
还得付给婆罗门四五百金币。”他还说，在卡利卡特，只有国王采取 
这种做法，其他人都不这样做。®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人去过那 
里，他们则谈到另外一些情况。汉密尔顿于17世纪下半叶和18 
世纪早期曾在东印度住过，他 写道： “君主娶亲时，必须先把新娘呈 
献给大祭司。如果大祭司高兴，还可以让这位新娘陪他三夜。在 
这之后，君主才能与新娘同居。这是因为，新娘之身必须先奉献给 
她所崇拜的神灵。有些贵族也十分殷勤地把这种贡品献给祭司。 
但是，普通百姓就享受不到这种殊荣了，他们只能自行取代祭司的 
角色。” @ 海军上将费尔赫芬曾于1608年去过卡利卡特，他也表 
示，婆罗门常常给君王或贵族的新娘破贞，而普通百姓则与此无 
缘。但是，托马斯•赫伯特爵士却有不同的说法。他曾于1626年 
乘船去东印度，据他讲，过去，在纳亚尔人中，的确有这样一种习 
俗，就是新娘要与一位婆罗门共度新婚之夜，但这种做法早已废 
m 止。而据几年之后于 1638—1639 年曾在当地住过的曼德尔斯洛 
讲，婆罗门在马拉巴尔极受尊崇，人们都请婆罗门为自己的新娘破 
贞，有钱人还会为此而送去极其丰厚的礼物。据罗格温讲，婆罗门 


① de Barthema ， Itinerario nello Egypte , & fol. li. a. Travels of Ludovico 
di Varthema f p. 140. 

② Hamilton,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in Pinkerton, Collection af 
Voyages , viii.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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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把这种习俗传人科钦地区。男子娶亲时，绝对不得在新婚之夜 
与新娘同床，而应请一位婆罗门代行此事。如果找不到婆罗门，也 
应请一位别的人来代替。除了以上这些说法，这方面的记述还有 
不少，一般都是说，在科钦或马拉巴尔的居民中，习惯上都是请婆 
罗门为新娘破贞。但是，也有几篇记述，虽谈到马拉巴尔的新娘接 
受婚外破贞的事，却只字未提婆罗门。洛佩斯 • 卡斯塔涅达曾谈 
到过马拉巴尔君主和另一些国王的妹妹们的情况。他说，当这些 
女孩长到10岁时，其亲属就会请来一位纳亚尔族的青年男子，或 
是一位武士阶层的青年男子，并送给他一些礼物，使其代为破贞。 

根据葡萄牙早期的另一份记载，如果一位纳亚尔妇女有两三个年 
轻的女儿，她也会请纳亚尔人来为每个女儿破贞。根据纳瓦尔的 m 
记述，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那些对马拉巴尔海岸有所了解的人 
都说，“新郎娶亲时，往往先不同新娘发生关系，而是先把新娘带到 
王宫，由国王随意享用8天。期满之后，新郎再去把新娘接回来。 
如果国王曾恩宠于新娘之身，做丈夫的就会感到无上荣耀，受宠若 
惊。在其他一些地方，新郎则是把新娘带到他所崇拜的祭司所在 
的庙宇中，同样住上8日，也同样是为了破贞。”①海军上将雅各 
布 • 范内克称，果阿的大领主娶亲时，通常都要把新娘带到君王那 
里，请君王同这位新娘共度新婚的头三夜。 

据克劳德 • 怀特先生讲，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不丹人， 
“有一些奇特的习俗，例如，那里有一种‘酋长权，，女子出嫁，要先 
送到酋长那里。”不过，他补充说 ：“这 种习俗已为现在的通萨寺院 


① Navarette，“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n Churchil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 i. 320. 


155 


所废止”。 ® 有人曾把旁遮普古城哈拉帕的毁灭说成是上天的一 
种报应，因为“当地的统治者曾向该城每一对新婚夫妇索取一种特 
权，并在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中犯了乱伦之罪”。②1880年，比达 
尔夫少校在一本关于兴都库什诸部落的书中，曾谈到罕萨人的一 
些情况。罕萨人虽信伊斯兰教，但不大恪守教义。比达尔夫少校 
写 道：“ 过去，现任统治者的父亲曾实行过领主权。现在，这种做法 
虽已废止，但从一些有关合赞汗每周都要举行一次纵乐活动的记 
载来看，这种权利仅仅是暂时搁置了起来，并未 正式予 以废弃 。”③ 
根据传说，在古阿拉伯的泰斯木人中，有一个叫阿木利克的国王， 
171 他给从属于自己的贾迪斯部落下了一道 指令： 凡有新娘出嫁，都必 
须先送给他，而后才能与新郎发生关系。根据另一个传说，赛伯伊 

王国的最后一代国王谢拉赫比尔曾下令，该国女子未经他破贞，均 
不得出嫁。 

人们一直广泛认为，在欧洲封建时代，曾经存在过一种领主 
权。还有人说，在有些地方，则是教士享有类似的权利。历史学家 
也谈到过这种权利的存在。研究苏格兰历史的一些早期著作表 
明，奥古斯塔的同时代君主埃弗努斯三世国王，曾制定过 一项法 
律，规定他以及他的王位继承人可以同任何一位贵族出身的新娘 
先 睡觉； 在这之后，她的新郎才能接近她。而且，根据这项法律，苏 
格兰的贵族们也对其封臣及仆从的新娘取得同样的权利。这项法 
律曾在苏格兰全境得到严格的贯彻，直至过了整整 10 多个世纪之 
后才被中止或废除。当时，圣玛格丽特及其丈夫马尔科姆•坎默 


① White » S,'khi?n and Hhutan » p* 13* 

②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 iii. 137. 

③ Biddulph, Tribes of Hindoo Koosh ,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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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要求废止这一不合理的习俗，并臝得了胜利。从那时起，封臣 
和仆从只要交出一笔叫做“婚嫁费”的税金，即可赎回新娘的初夜 
之身。上面这段史话，最初是由波伊提乌追述的，而后又有一些历 
史学家也曾讲到过。此外，生活于17世纪初叶的意大利著述家博 
尼法乔 • 范诺齐，也曾提到过领主权的事。据范诺齐称，意大利的 
皮埃蒙特地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习俗 d 也还说，来自罗韦雷家族的 m 
一位枢机主教曾告诉他，他家有一份特许状，据此便可得到对家臣 
所娶新娘实施破贞的特权，但他已亲自把这份特许状付之一炬。 
这段史话经贝勒在其历史大辞典中加以转述之后，已广为传诵。 
在俄国，据说地主们直至19世纪还在要求行使这一权利。 

另一方面，也有人对欧洲是否存在过任何形式的领主权一事 
提出质疑。18世纪中叶，格鲁彭就是这样做的。他重新披阅了当 
时所能得到的材料。他首先探讨的是拉克坦提乌斯的一种说法。 
据拉克坦提乌斯说，马克西米努斯皇帝曾经做过一个 规定： 不经他 
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 结婚； 这样，他就可以在人们的婚礼上尝鲜 
了。1个世纪以后，维伊奥又力排众议，对于这个问题上通行观点 
所持的论据提出了怀疑。接着，卡尔•施密特博士也在一本学术 
性很强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最后断言说， 
对于“领主权”一说的信从，不过是“学术界的一种迷信”。那项据 
信曾流行于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并没有在律书、证书、法令、审讯 
或辞书中留有任何证据。 ® 18世纪后半叶，麦克弗森和黑尔斯勋 
爵宣称，关于苏格兰国王埃弗努斯三世的那段神话般的传说是不 176 
符合史实的。赫尔岑也谈到过这种所谓的“领主权”问题。他写 


① Schmidt ，Jus f>rimae nociis , pp. 379,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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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俄国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领主 权”； 假如真有这样的法律， 
那么，强奸女奴也就不会像强奸女自由民那样受到严惩了。不过， 
赫尔岑也承认，地主还是可以随意施暴于农奴的妻女而不受任何 
惩罚 。 

人们之所以对中世纪有过初夜权这一说法予以相信，主要有 
两个原因。其一，是家臣（土地租户）每当嫁女时都要向其领主交 
付所谓的“婚嫁费”，这笔费用被误解为一种赎金，以换回封建领主 
过去所拥有的、同家臣之女共度新婚之夜的那种权利。这种捐税 
在苏格兰的古代法律中确实提到过。对此，黑尔斯勋爵做了如下 
解释： “住在庄园中的下人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 是租地种田，一种是 
从事某种杂役，二者相差 不多。 这些人必须住在庄园内，为领主从 
事一定的劳役。由于女人总是跟随丈夫住在一起，因此，如果这一 
等级中的某个女子嫁给某个外人为妻，领主就会失去一部分家产。 
领主是不会甘心接受这样一种损失的，他会要求赔偿。首先，这名 
年轻女子的父亲必须付给领主一笔钱，这笔钱差不 多要相 等于领 
177 主对其损失的估价。而且，佃农在其领主的统治下完全处于无权 
的地位，领主往往会漫天要价，使人不堪忍受。渐渐地，领主发现， 
庄园中既有嫁出去的青年女子，也有娶进来的青年女子，因此，总 
的说来，这种外嫁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这样一来，领主就将 
损失索赔转变成一种数额较小的金钱协议。不过，这种协议仍旧 
保留了旧时的惯例和领主的权利。随着货币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 
的不断降低，上述协议便逐渐地不再收人地籍册和地租账中，或仅 
仅算人租金总额之中。” ® 关于这种“婚嫁费”在英格兰法律中的情 


① Lord Hailes, Annuals of Scotland •, iii.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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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梅特兰也曾做过相似的说 明：其 本意“与其说是保留初夜权，不 
如说是保留庄园中的家产。”梅特兰指出，向庄同外婚者征收的婚 
嫁费，通常要比向庄园内婚者所征收的多。他还指出，把儿子人赘 
到其他庄园去，也是要交付捐税的。梅特 兰说： “这种捐税的设置， 
通常都与防止男孩子们接受神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男孩子 
们接受了神职教育，就可以担任神职，摆脱庄园的束缚。” ® 

还有一个情况也被视为初夜权存在过的证据，这就是：新郎要 
想得到与新娘共度新婚之夜的特许•就必须向其教会中的主教或其 
他神职人员交付一笔费用。据说在14世纪时，腓力六世和查理六 
世曾极力劝说亚眠城的主教们放弃此项旧俗，即放弃向该城及该管 
区的新婚夫妇征收高额捐税，准予他们在新婚的头三夜实行天地之 
合；然而，这种劝说并未奏效。其实，交付这笔钱并不是为了赎回曾1 
经给予教会神职人员的那种权利，而是为了取得一种豁免权，这一 
点是十分清楚的。天主教会曾经规定，新婚夫妇在新婚之夜应保持 
贞洁，甚至应当遵照多比司和撒拉的榜样，在新婚头-•:夜之内都保 
持贞洁。不过，教士们很快就发现，如果把这项苛刻的教规加以变 
通，即可从中渔利。于是，他们就准予新郎在新婚第一夜与自己的 
新娘同床，但要得到这项特权，就要交付一笔适当的费用。詹姆 
斯 • 弗雷泽爵士指出 ：“这 就是所谓‘初夜权’的真正含义。这种权 
利不是给那些淫迭的封建权贵的，而是给妻子的合法丈夫的。”② 

不过，话说回来，把向封建领主或教会神职人员所交的捐税或 
费用视为赎金，虽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但也必定有其缘由。如果初 


① Maitland, in a letter quoted by Frazer,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 i. 487 


② Frazer, op. cit. i.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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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权之事从未发生过，就无法解释人们是何以产生初夜权这种想 
法的。把这归因于旅行家们从天涯海角带回来的传说，是很难讲 
m 通的。普法南施米特博十指岀，在历来为克尔特人以及某些与克 
尔特人交往甚密的民族所居住的地区，人们对于领主权一说尤为 
相信。他认为，这件事向我们提出一点 暗示： 传统意义上的初夜权 
即便在中世纪不曾有过，也可能在古代有过。我对这种看法表示 
支持，并且提请读者不仅要注意苏格兰古代历史学家的传奇材料， 
而且还要重视爱尔兰的古代文献。在有关公元283年加布拉战役 
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 阿特的儿子凯尔布有一个眉目清秀、 
性情温和、举止端庄的女儿。底西斯的国王或领主的儿子想娶她 
为妻。芬恩和爱尔兰芬尼亚兄弟会的人听说此事之后，即派使者 
前往凯尔布处，提醒他要交付20盎司的黄金作贡品，否则他们有 
权在他女儿结婚前夕与她同居。在12世纪中叶开始汇编的爱尔 
兰古代文稿《伦斯特集》中，据说阿尔斯特国王康乔巴享有很高的 
威望，凡是有女出嫁的人家，都得让女儿同这位国王共度新婚之 
夜。同样，在另一部于公元1100年左右用爱尔兰语编成的文集 
《阿尔斯特集》中，也有这位国王为阿尔斯特所有处女破贞的记述。 
而且据载，为少女破贞还是国王义不容辞的责任。看来，我们这里 
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统治者强加于人的一种特权，而且还是一种 
习俗，一种植根于民间意识的习俗。而这种民间意识同我们在世 
180 界其他地区所发现的、与新娘或少女的破贞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意 
识是很相似的。 

关于初夜权在欧洲的事例，有一篇相当晚近的报道，说的是阿 

尔巴尼亚的情况。布雷斯福德于1903年写道 ：“阿 尔巴尼亚的酋 

长们每年都要从自 己 所属的村寨中收到一笔贡金 ，同时，他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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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村寨承担保护。如果某个村寨不在阿尔巴尼亚的势力范围 
之内，酋长通常就要在这个村寨中建立自己的乡团。团丁可以是 
阿尔巴尼亚人，也可以不是。如果这个村寨属于某个土耳其地主， 
团丁则通常是从地主家丁中挑选。这些人被统称为‘贝基’，即乡 
团成员。乡团镇守村寨，要向人们收取大量的现金。此外，还征收 
某些传统捐税，例如对每一个即将出嫁的少女都要进行一番敲诈 


勒索。敲诈的金额，则视女方和男方的财力大小而有所不同。如 


果交不上这笔钱来，‘贝基’就要行使初夜权。”①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解释上述事实。有人曾把给予祭司 
或头人的初夜权，想像为古代共有权的一种遗存。不过，在我们取 
得做这种推论的资格之前，还是应当对那些承认并实行初夜权的 
民族做一番调查，看看这种推论在情理上是否说得通。这是研究 
任何一种习俗都应采取的方法。我们现在研究“初夜权”的问题， 
就更需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因为有人总把某种习俗当作过去某一 
状态曾经存在的证据，而这种历史状态本身却还完全是一种假说。 

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事实是，新郎方面往往不愿为新娘破 
贞，或者说，不愿以自然的方式为新娘破贞。里韦博士在谈到厄瓜 
多尔的希瓦罗人时，曾写道 ：“据 某些印第安知情人说，未婚夫借助 
于事先准备好的专用骨具，为其未婚妻破贞，然后才同她性交，使她 
相信他是有资格有能力的。” © 在澳大利亚中部艾丽斯斯普林斯一带】 81 
的土著居民中，做丈夫的在把新娘带回自己营地之后，有时也会用 
一根小棍对新娘施行这种手术。在萨摩亚，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 


① Rrailsford, “The Macedonian Revolt，” in Fortnightly Review, N. S. lxxiv, 
431 sq. 

② Rivet, 41 Les Indiens Jibaros, tT in L'Anthropologies xviii.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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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为新娘破贞乃是婚礼中常见的一项仪式。在这种仪式中，新郎 
是用其食指实施破贞术的。埃及也有非常类似的做法。克洛贝自 
1840年起曾做过一些有关埃及的记载，他 写道： “丈夫用右手的食指 
为其妻子破贞，手指上包着一块细软的 a 布手绢……，这块染着血 
的手绢被展现在父母双亲面前之后，他们便为这女子的贞洁表示庆 
贺，同时显现出内心无比的欢乐。随后，这块标志着妻子贞洁的血 
证又被传送到应邀前来参加婚礼的来宾面前”。①埃尔一巴克里先 
生是一位埃及人士，他曾告诉我，埃及的农民至今仍旧如此。 

在另一些民族中，女子在婚前就要经由人为的方法破贞，而 
且破贞者并不是其未婚夫。在马达加斯加的萨卡拉瓦人中.“ 一 
B 母亲认为女儿已经长大、成熟_而她们又还没有破贞，母亲就 
会让这些女孩子们自己破贞。在女儿还没有自行破贞或通过他人 
成功地完成破贞之前，父亲是绝对不会把女儿嫁出去的。只有公 
主才能保持童贞”。②在古代秘鲁的一些省份中，女子定亲之后， 
人们便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之下，由她的母亲当着撮合这桩婚事的 
亲友的面，亲手为女儿破贞，并将刚刚取得的、表明童贞的物证 
拿给在场的人看。在堪察加人中，新郎一旦发现新娘是处女，就 
会对岳母大加责难。因此，做母亲的总是在女儿刚刚长大时，就 
182 要为其破贞。在菲律宾群岛，老妇人也常常为年轻女子实施破贞 
术。在俾路支的贾特人中，老年妇女总是在新人完婚前几个小 
时，悄悄地用刀片为新娘破贞。据信，新婚之交合是使伤 口永久 
愈合的唯一方法。在中非的瓦梅吉人中，“年轻女子均由某些老 


① Clot-Bey , Apenu general sur I'Egypte, ii. 44. 

② Noel, “lie de Madagascar，” in Bulletin de la Societe cie Geographie , ser, 
vol. xx,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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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为其破贞”。①在英属中非的瓦尧人中，女孩长大后，就被年长的 
妇女带到灌木丛中举行成年礼,据说其中包括这样一项仪式，即“以机 
械的方法强行实施扩阴术 D 术前，人们总是嘱咐这些女子一定要挺 
住； 同时还告诉她们，术后一定要与男子同居。瓦尧人认为，女子在青 
春期之前，必须经历这种仪式。年轻女子及其母亲都坚信，女子经历 
这种仪式后，如果不同男子交合，她们就会死去，或是婚后不能生育。 
女孩的父亲选择强壮的男子(不过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给他钱，要 
他为女孩破贞。这在成年之前是必须的，但交合不可致孕。”③在澳大 
利亚的很多部落中，年轻女子是由未婚夫之外的一些男子来实施破贞 
的。我们随后将会发现，这种破贞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性交。 

在有些民族中，年轻女子经由婚外性交而破贞，丝毫不意味着 
破贞实施者有什么权利，而是因为做丈夫的对于破贞之事极力回 
避。在中非的阿津巴兰，当一个未婚女子经过“跳舞”（即成年仪 
式）之后，其父“就必须在当晚找来一名男子与其女儿同居，为其女 
儿破贞。为此，做父亲的须付给这名男子一只鸡 、一 碗面粉和一小 
碗啤酒。其女在同这名男子睡过一夜之后，便不再同他有任何关 
系了”。③在英属中非约翰斯顿堡附近的一些部落中，“新郎娶来 
新娘之后，先请一位朋友为新娘‘破身，，而后才与她同床。据说， 
新郎是请朋友来‘尝味，的。”④在新喀里多尼亚，“当丈夫不能或者 


① Roscoe，“Notes 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Baganda, 1 ' in Jour. An- 
thr 、 Inst. xxxi. 121. 

② Johnston, British Central A frica , p. 140. 

③ Angus, The Chensamwali’ or Initiation Ceremony of Girls, as performed in 
Azimba Land," in VerhandLe Berliner Gesf-llsch. Anthr. 1898, p. 481. 

④ Stannus, “Notes on some Tribes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l.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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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为妻子破贞的时候，即付报酬请人来为妻子破贞。这些人可 
谓是应邀行破贞术的专职人员”。①当外界刚刚发现菲律宾群岛 
时，当地人也认为，女子保持童贞，就会妨碍出嫁。因此，社会上曾 
有一种专职为少女破贞的人，他们为此还要收费。不过，这种专司 
破贞的人在17世纪时就不见了。在南印度尼尔吉里山区的托达 
人中，女孩刚刚长大，人们就要从其他氏族中找来一个体格健壮的 
男子，“请他在村里住上一夜，与这个女孩同居。这件事必须赶在 
青春期之前做。如果一个女子过了青春期还没有举行这种仪式， 
就会被人们视为极大的耻辱，在其以后的一生中，还会因此而遭受 
指责和辱骂。有人甚至还说，即使有的女子举行过这种仪式，但如 
果时间不当，人们也会拒绝娶其为妻”。② 

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人在谈到马拉巴尔时，都把为少女破贞 
一事说成是婆罗门专有的一种权利。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这些记载可追溯到16世纪初。阿尔瓦雷斯 • 卡夫拉尔说，纳亚尔 
妇女只要还保持童贞，就没有人娶，因此，她们总是求人为自己破 
贞。巴尔沃萨说，也有做母亲的请一些年轻男子为女儿破贞的，因 
为纳亚尔人认为，为女子破贞乃是一件有损名誉的不洁之事。耶 
罗尼莫•迪•桑托 • 斯特凡诺在15世纪末曾对纳亚尔人做过记 
载。他写道 ：“男 人从不娶处女为妻。如与处女订婚，则须在举行 
婚礼前把她交给别人，留住 1 S 至20天，以便为她破贞”。③看来， 
现存于纳亚尔以及同一地区其他种姓之中的“模拟婚 仪式” ，很可 
能就是这种婚前破贞的一种遗存形式。当地女子在成年之前，都 


① Moncelon, in Bull. Soc. d'Anthr. Paris, ser. iii. vol. i x . 368 

② Rivets, Todas^ p. 503 

③ Account of the Journey of Hiero?iimo di Sa?itu Ste fano ,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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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这种仪式。其主要内容就是由这名女子的名义丈夫给她在 
脖子上系一个“塔里” （tali)， 即一个“小金饰”。这个男人在操办完 
仪式、并领取一定酬金之后，便会立即离去。他并没有因此而取得 
对这名女子的婚姻权。而且，在不少地方，一名男子只要给一名女 
子系过“塔里”之后，就永生不得娶她为妻。 

为了说明这种仪式，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亨利 • 温特博特185 
姆爵士认为，早年间，马拉巴尔的婆罗门曾有权享有“童身” （first 
fruits)， 而由婆罗门破贞也被每个纳亚尔少女视为一种殊荣。现 
行的这种仪式即是源出于这一时期的一种遗存形式。也有人反对 
此说，他们提岀，这种仪式也实行于地位较低的一些种姓之中，而 
婆罗门并不同这些种姓的女子 同居； 而且，虽然现在是由一些年长 
的婆罗门为纳亚尔女子系“塔里”，但是在有关此种仪式的最早记 
载中，人们并没有提到婆罗门当“新郎”的事。不过，我们并不能由 
此否认“模拟婚仪式”是破贞习俗的一种遗存形式。很多记载都表 
明，为女子破贞的事在纳亚尔人中曾盛行一时。当然，我们也说 
过，破贞并不一定都是由婆罗门来实施的。卡斯塔涅达在讲叙一 
个纳亚尔种姓的青年男子为国王的妹妹破贞的故事时，明确地将 
破贞同系“塔里”的仪式联系起来。他指出，此事做完之后，这名青 
年男子便将一件珠宝饰物挂在女子的脖子上。女子在其以后的一 
生中，都要时时戴着它，作为一种标记，表示自己可以委身于所爱 
之人。不经过这种仪式，就不能嫁人。根据另一位葡萄牙人早年 
对纳亚尔人所做的记载，男子为本种姓的女子破贞，须和她在一起 
住4天，然后在她脖子上挂一个用金子做的所谓“奎特” （quete) , 
作为破贞的标记。巴尔沃萨的说法则不那样明确。他也是从同一 m 

时期讲起的。据他讲，纳亚尔女孩长到10来岁时，做母亲的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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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亲友娶自己的女儿为妻。新郎遂将一个金质的小饰物挂在这个 
女子的脖子上，此后，“她就必须随时戴着这个饰物，作为一种 
标记，表示自己可以自由行事了这名男子，“如果是女孩的亲 
戚”，待挂完饰物之后，就离去了，连碰也不碰 女孩； 如果不是 
女孩的亲戚，“他又愿意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一 起过； 如果不 
愿意留下来，也可以离去。从那时起，做母亲的总要四处奔走， 
乞求年轻男子为女儿破贞”。®即使从这段记载来看，为女子系 
“塔里”同为其破贞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只是如果系“塔里” 
的人是一位亲戚的话，则须由他人实施破贞。布坎南也曾去过马 
拉巴尔，不过那是很晚的事了，是在1800年。他 写道： “为了不 
使女子经由一般的自然方式破贞，纳亚尔人不到10岁时就结婚 
了。婚后，丈夫也从不同妻子同居。夫妻同居被认为是很下流的 
事。”②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格劳尔指出，当时，为女子系“ 塔里” 
的男子要同这名女子一起住四个晚上，直至第五天早上，女方的叔 
伯或兄弟向他赠礼之后，他才离开。不过，如果系“塔里，，的人是一 
位享有特殊荣誉的半婆罗门，那么，只要他给一个女孩系完“ 塔里” 
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即使今日，在某些民族中，例 
如在帕杜瓦尔人中，举行完系“塔里”的仪式之后，似乎还要接着举 
行模拟完婚仪式。而科钦的伊扎万人（亦称蒂扬人），不久前还允 
许“模拟婚仪式”的新郎在新娘家留住数日。我们还可以发现，这 
187 种仪式在某些方面同奉献“庙妓”的仪式甚为相似。如果我在这里 
提出的假说无误的话，那么，在女孩颈上系“塔里”的目的，就可以 


① Barbosa ,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East Africa and Malabar, p. 124 sqq. 

② Buchanan, "Journey from Madra.s/ 1 in Pinkerton.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 viii.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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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提供一种能起保护或净化作用的东西。巴尔沃萨说过，破 


贞乃是“不洁之事”，因此就需要有一些保护或净化措施。时至今 
曰，如果一名女子未举行这种仪式即已发育成熟，那么，从宗教上 
看，这仍是一 ■件 很不好的事。 

在有些地方，破贞的事是由外国人来实施的。费尔赫芬指出， 

卡利卡特的领主或贵族结婚时，要么是雇一名婆罗门来，要么是雇 
一位白人来，让他与新娘共度新婚第一夜，此后还要支付给他四五 
百枚弗罗林作为 酬金。 罗格温也曾谈到科钦的这种习俗，即新娘 
要由一位婆罗门来为她破贞，如果当地没有婆罗门，就找一位别的 
什么人。接着，罗格温 写道： “从前，这对居住在当地的那些外国人 
来说甚为有利。马拉巴尔人都愿意找他们，而不大爱找本国人。 
而且，马拉巴尔人为此所馈赠之礼也甚为丰厚，有时多达五六百枚 
弗罗林。但是后来，这一财源就差不多枯竭了。这是因为婆罗门 
对此事很是在意，他们把实施破贞视为自己的职责，而决不愿在这 
方面遭到冷落。” ©据 奥利里乌斯讲，马六甲一带的居民很偏爱外 
国人，甚至求外国人同他们娶来的新娘共度新婚之夜，以便为其破 
贞。巴特马说，丹那沙林的国王同卡利卡特的国王不一样，不是请 
婆罗门，而是请白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摩尔人）为自己的妻子破 
贞。巴特马还用他们一行人的个人经历，对此做了说明。巴特马 188 
著作的英译者写道，类似的习俗在缅甸各邦也很盛行，这一点已为 
后来的作者所 确认； 而且，直至最近一个时期，这方面的实例仍有 
不少。范林斯霍滕曾于1583年东航印度，他写道，在勃固 王国， 


① Roggewein, loc. “An Account of Commodore Reggewein s Expedition，” 
Harris Navigantium atque Itinerantium Bibliotheca ♦ i.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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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显贵们娶亲时，都要找来一位朋友，或是一位生人，恳求其与 
新娘同度新婚第一夜，并为新娘破贞。绅士显贵都把这看作是自 
己的极大喜事和荣耀，看成是有人代自己吃了苦，受了罪。这一习 
俗不仅在该国的绅士和达官显贵中实行，而且连国王本人也是这 
样做的。®理查德在谈到18世纪阿拉干的居民时，曾 讲道： “人们 
并不把保持童贞当成一种美德。男人们宁可冒险给别人的孩子当 
父亲，也不愿找一个黄花闺女。因此，人们一般都是出高价请荷兰 
水手去干这种不名誉的破贞之事。” © 我们在前面也曾谈到马可波 
罗说过的一种西藏风俗，即老年妇女一见有陌生人路过，就把自家 
或亲戚家未出嫁的女孩带出来，交给愿意要的人。 

在有些民族中，据说还有父破女贞的习俗。这种习俗被认为 
是为父者的一种权利。 赫波特在17 世纪后半叶写道，僧加罗族的 
男子在女儿出嫁时，先要亲自与女儿同睡，其说 法是： 种树者，先尝 
果。米克卢霍一马克莱也曾听说，在马来半岛的萨凯人中，做父亲 
189 的对长大后的女儿拥有初夜权。他还听说，东摩鹿加也有这种习 
俗。但是，我们很难确信这种习俗真的是某种父权的体现。父亲 
与女儿的性接触更可能是为了使女儿能够嫁出去。 

新郎为什么不愿同保持童贞之身的新娘交合呢？有人说是为 
了避免麻烦。这种说法虽然得到少数实地调查者的支持，但最多 
也只适用于极其有限的范围。新郎之所以不愿同保持童贞之身的 
新娘交合，主要还是出于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恐惧感，这是显而易 
见的。在火地岛上的雅甘人中，新郎在婚后如果还想吃羊驼或海 


① Voyage o f J t H. vati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 i. 99. 

② Richard, History of Tonquin/^n Pinkerton, cit. ix. 76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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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的肉，就必须在完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到海水中沐浴，使自己净 
化。而到海水中沐浴又往往会使新郎生病，尤其是在冬季。我们 
还知道，纳亚尔人把破贞看作不洁之事。14世纪中叶过后不久， 
有一部《约翰 • 蒙德雅尔陆海旅行记》问世。据这部最著名的中世 
纪游记讲，在远东的一个海岛上，有这样一种风俗，即新郎并不同 
新娘共度新婚第一夜，而是请他人代行此事，并以金钱酬谢。在该190 
岛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种专职为新娘破贞的人，当地人称之为 
“卡德伯里兹” （ Cadeberiz )， 意即破贞者。当地人认为，为女孩破 
贞是一件大事，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此，破贞者为少女实施破 
贞之后，自己在生活中就会充满危险。当地居民把破贞习俗解释 
为古代遗留下来的一种风习。古时候，“当地人很怕为少女破贞， 
认为女子体内藏有毒蛇，男子一旦接触，即会死去。” ( D 我现在还不 
能找到这种迷信的由来，但这总不会是岀自中世纪著述家自己的 
想像吧。 

对于破贞的恐惧显然是同对初婚之血的恐惧密切相关的。在 
吠陀文学中，新婚之夜所出之血被描述为毒液和祸根。德国有一 
种古老的习俗，婚后第二天早上，人们要给新婚夫妇送去一些新衣 
服。这种习俗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想法。人们认为，新婚夫妇会 
处于一种险境之中。罗查斯在谈到新喀里多尼亚人时，曾这样写 
道： “喀里多尼亚女人对第一次同男人亲密接触很是害怕，而对于 
文明社会的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摆脱了这种迷信的恐惧。新喀里 
多尼亚女人如果不按照传统的做法，通过巫师施予的圣洁之水 （当 
地人称 virginal ) 进行正式洗礼的话，她们是绝不会同男人发生性 


① Voiage and Travaile of Sir John Maundevill, p. 28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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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 ”® 还有人认为，初婚之血会危及后代。在摩洛哥的安吉 
拉，有些新郎特别注意在破贞时，不使新娘受孕，因为很多人都认 
为，如果精液沾上血，胎儿就会致病。在斯瓦希里人中，婚礼当日， 
W 新郎只同新娘交合而不射精。据乔宾斯基讲，乌克兰的新郎在给 
新娘破贞时，同样也克制自己，不立即完婚。 

有人可能会问 ：如果 说破贞被视为一件危险的事，那么，怎么 
还会有人代新郎来实施破贞呢？我们说过，破贞者往往都会得到 
一笔酬金。但即使撇开这一事实不谈，这个问题也是能够得到很 
好解释的。我们在下面一章中将会讲到，人们普遍认为，当新郎的 
总是处于一种险境之中，特别容易中邪。因此，对于新郎来说是很 
危险的事，如果让其他人去做，危险就小得多，甚至可能没有什么 
危害。这样，破贞的事有时就由外国人来做，因为外国人可能没有 
本地人对此事的那种 恐惧； 有些地方又由圣职人员来做，因为他们 
的神圣性能使自己做那些对凡人有危险的事时不受任何伤害。根 
据古代文学中的说法，只有祭司才能使新娘的衣服得到净化，正如 
只有祭司才能手触牲血而不受污染一样。 

人们请圣职人员为新娘实施破贞，不仅； i 因为他们不会遇到 
危险，而且还因为这样可以有益于新娘，或降福于新婚夫妇。很多 
人都认为，同圣职人员交合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埃格德曾说过， 
在格陵兰，如果一位土著妇女得到“安吉科克，，（即“先知”）的一番 
抚爱，就会认为自己十分幸运。有时，做丈夫的甚至还会 因为“ 安 
吉科克”同自己的妻子交合而付给他钱。这是因为人们相信，圣人 
的孩子日后一定会比别人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更美满。谢尼埃 


① de Rochas, La Nouvelle Caledonie f p.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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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谈到过摩洛哥得土安地方的一位圣职人员，说他有一次曾拉住 
一位年轻女子，并在当街同她交媾。“她的女伴们在周围站着，发 
出欢快的叫声，祝她交上好运。同时，人们还来到这位女子的丈夫 
那里，对他表示祝贺。” ® 在吕基亚的塔奇塔德希人的某些部落中，192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宗教聚会。’聚会期间，“狄德”有权同他看上的 
任何女子发生关系，而这些女子的丈夫“则因此恩宠而甚感荣 
耀”。②在亚美尼亚的耶西德人中，大教士们常常外出巡游。每当 
他们“来到一个村寨，准备停留一两日时，都要立即挑选年轻漂亮 
的女子为妻。有幸人选的女子日后就被尊为圣人或神灵。如果碰 
巧能够生个儿子，则儿子长大后也可以去当教士”。③大教士们在 
与其妻度过新婚之夜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与其相见了，甚至可能 
连一丝挂念也没有，但是，大教士们的后继人要想得到前任所遗弃 
的女子，就必须交付一笔巨款。我们从《摩诃婆罗多》一书中了解 
到，常有一些王公贵族或英雄豪杰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敬献给潜 
心修行的隐士，以求隐士赐给她们一个具有隐士德行的男儿。可 

以说，“所有印度人都深 信:得 到僧人的骨血，就能得到僧人再生的 
德行。” 

巴特马称，卡利卡特的国王在外巡游时，往往请一位婆罗门 
“留在家中，与王后陪住，尽管这位婆罗门也许只有20岁的年纪。 
如果婆罗门能够亲近王后，国王就会感到极大的恩宠”。④据曼德 
尔斯洛讲，在马拉巴尔海岸，高官显贵离家外出时，不管要走多长 


① Chenier* Present State of the Empire of Morocco, i. 187 . 

② Petersen and Luschan, op. cit. p. 199 . 

③ Creagh ， Armenians, Koords, and Turks, i. 154 sqq, 

④ Travels of Ludovico di Varthema p.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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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差不多都要把家人，特别是妻子，托付给一位婆罗门，请他替 
代自己的位置。如同这些想法和做法一样，人们认为，新婚之夜请 
193 婆罗门与新娘同睡也是大有益处的。托马斯 • 赫伯特爵士称，纳 
亚尔人认为，“要想成为要人，就须有圣人传种。” 0 居永告诉我们， 
在马拉巴尔，新郎娶亲，须先将新'娘送给一位婆罗门，他们认为只 
有这样，婚姻“才会美满幸福”。 ® 事后，新郎往往还要再向这位婆 
罗门表示酬谢。根据纳瓦雷特的说法，新郎娶亲，要把新娘送往寺 
庙，由他所崇拜的祭司实施破贞。破贞后，人们就认为新娘身上的 
邪气已被除去，“于是新郎便高高兴兴地把新娘带回家中”。③齐 
克里人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新娘同毛拉交合之后，即可除去邪 
气，得到净化。从新娘方面来说，与圣人交合所得到的最大、最明 
显的好处，就是得以净化，或者说是，消除了危险。这里应当补充 
的是，请陌生人破贞，据认为也是有益于新娘的，陌生人往往被看 
成是一种近乎于超自然的存在。 

显然，给予祭司的所谓“初夜权”，也是基于某种颇为相似的观 
念，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这 一点： 哪里风 
行这种观念，哪里就有“初夜 权”； 在实行破贞习俗的地方，有人把 
这说成是实施某种权利，也有人把这说成是施与恩宠或履行职责， 
需要予以 回报； 即使有些地方把破贞称为一种权利，在那里，为新 
娘破贞的人也会指望由此而有所收人。冯•马蒂乌斯曾谈到巴西 
某些部落的“帕热”所拥有的“初夜权”，他说，这种“初夜权，，很可能 
，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女人的身体是不干净的。这种观念在众 


① Herbert, op. cit. p. 337. 

② Guyon, op. cit. i. 431. 

③ Navarette ， loc. cit, p.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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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始部落中甚为普遍。很多事情原本只是一种习惯，但往往会 
被人们说成是一种权利，或者会真的变成一种权利。酋长或国王 
拥有的“初夜权”，可以说就是这种情况。人们之所以求他们帮助， 
其原因同人们之所以求祭司实施破贞的想法大同小异。 M . 马尔19 4 
什在谈到巴兰特国王的领主权时，曾说 ：“甚 至这不是为了满足国 
王的欲望，确切地说，只是为了女儿能获得结婚的资格。然而，这 
也是国王的职责。因为如果不经过他破贞，处女就不能结婚。这 
就使父亲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当作礼物献给国王，并且乞求 
国王恩赐，因为女儿们正在期待着国王授予她们结婚的权利。”① 
在爱尔兰古代文稿中，作为“德鲁伊德”卡特巴德曾说，国王康 
乔巴有权同库丘林所娶的新娘共度新婚第一夜。 

但是，假如为新娘破贞之事不是那么诱人的话，人们也就根本 
不会把这看作一种权利了。我们不能相信，酋长或祭司同他人所 
娶的新娘睡觉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依仗强权实施破贞的事也 
是有的。从起源上看，酋长的“初夜权，，与某些酋长随意与其所属 
女子同居的权利，颇有相通之处。据沙勒瓦讲，在瓜拉尼人中，酋 
长随时有权享用下属之女。在马绍尔群岛，酋长只要说句话，其属 
下之人就会把自己的任何家产，甚至包括妻女在内，都送给酋长享 
用。在孩群岛最南端的贾卢伊特岛，地位髙的人有权占有地位较 
低的人的妻子。在夏威夷群岛也是这样，酋长可以有权占用本地 
的所有姑娘，而且，“宫廷里的人有时也强占农家之妻。”③在马克 


① Marche , op . cit . p. 70 

② 德鲁伊德 （ druid ) ，古代克尔特人中一批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法官等 

职。——译者 ' 

③ Malot Hawaiian Antiquities ^ p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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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人中，“在层次相同的大酋长当中，或者身居髙位的同级首领 
195之间，已婚、年轻者均可共享同一妻子。” © 在汤加，酋长可任意占 
用下层妇女，如果她们的丈夫进行抵抗，酋长甚至可以向其开枪。 
在毛利人中，酋长想娶谁的妻子就一定要娶谁的妻子，必要时还会 
强娶强夺，而不管这位女子及其家人的意愿如何。在马达加斯加， 
国王和王公贵族有权处置其领地内的所有女子。关于巴罗策人， 
霍勒布博士 写道： “国王对其属民拥有不容置疑的种种权力，他可 
以用任何方式将任何一个臣民处死，或把他沦为 奴隶； 他还可以占 
有别人的妻子，只要再给这个人找个妻子作替补就行了。”©根据 
博斯曼的说法，在菲达的黑人中，国王的侍从们有一项任务，就是 
不断地给国王选送妻子。只要他们一见到美貌的少女，就会立即 
献给国王。对此，臣民们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在达荷美，所有女 
子均属国王所有。每个女子在出嫁前，均须先送往国王处。国王 
如果喜欢，就会把她留在宫中。马可波罗在谈到古代的昌 巴王国 
(该王国包含今日所称的交趾支那的很大一部分）时，曾说 道：“ 不 
经国王过目，任何女子不得出嫁。如果被国王看上了，国王就会娶 
之为妻；如果没被国王看上，国王就会送给她一份嫁妆 ，使 其嫁 
人”。③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在相当晚近的时代，在印度西北诸邦 
边境上的土著国家里，有些王公贵族在其每年一度的巡游中，总是 
196 坚持要各土著部落为他们选送美女。在库基人中，人们对其国王 
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凡村中女子，无论婚配与否，随时听凭国 

① Tautain，^Etude sur le marriage chez les Polynesiens des lies Marquises， ，， in 
L/Anthropologie ， vi. 645. 

② Holub ， Seven Years in South A frica , ii. 160 sq. 

③ Marco Polo, op. cit. ii.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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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享用。我们听说，有些祭司也有类似的权利。湿婆教中有一 
种四处巡游的祭司，人称“乔古摩”，大都是独身者。这种祭司来到 
谁家，谁家的男人就得走开，暂居他处，而把自己的妻女留给这位 
圣者。这位圣者在他家住得越久，据说对他就越有好处。在泰卢 
固人中，有一支从事农业的种姓，叫做“托蒂扬人”。据一部旧时的 
专著讲，在他们（托蒂扬人）的种姓中没有婆罗门，却有一种叫‘笈 
录 \ guru ) 的人。这些人享有各种特权，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随意 
与其门徒的妻子睡觉。” ® 在毛利人中，“拥有祭司权力的人想要哪 
个女子，只要提出来，差不多就可以弄到手。”为我们提供这一材料 
的贝斯特先生还说，他在墨西哥也见到过这种事。 © 祭司之所以 
被赋予这样的特权，不仅是由于他们身上有一种神奇的色彩，而且 
也有满足其欲，以使其心平气顺，多发善心的用意，还可能是出于 
一种真正的敬意。 

无论某个酋长或某个祭司所拥有的“初夜权”究竟是源于普通 
百姓对初婚之血的恐惧，还是源于人们希望通过与圣者或权贵交 
媾而获得好处的想法，抑或是源于拥有这种权力的人的性欲，有一 
点则是肯定的 ，即： “初夜权”乃出于酋长或祭司的个人特质与个人 
权威。这样，就不能把“初夜权”看作古代共有权的遗存了。不过， 
也还有这样的情 形：与 新娘或未婚女子交合，包括为其破贞的权 
利，不是赋予一个人，而是由数人分享的。这些人既可以不是酋 
长，也可以不是祭司。这种情况同样也被视为自从妇女不再为社 


①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p. 45. 

② Nelson, View of the Hindu Laxu , p. 141, 

③ Best/* Maori Marriage Customs,''in Trans, and Proceed. New Zealand Inst. 
xxxvi.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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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有之后，人们为建立个体婚姻而进行赎身的一种表现。 

197 希罗多德 曾说： “当一个纳撒摩涅司（纳萨莫尼亚）的男子第 

一次结婚时，在第一夜里新娘必须按照习惯和所有来宾依次性 
交。而每一个男子在和她性交之后，便把从家中带来的礼物送给 
她。”①庞波尼乌斯 • 梅拉在谈到利比亚人的另一个支系昔兰尼加 
的奥吉拉人时，曾写到，他们有这样一种很庄重的婚俗，新娘在 
新婚之夜要委身于所有宾客。人们认为，新娘在这个晚上结交的 
人越多，就越荣耀。不过，过了这个晚上，新娘就会格外注意贞 
洁了。索利努斯也曾提到奥吉拉人的这一习俗，他的说法是，新 
娘在新婚之夜被迫与别人通奸。据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讲，在巴 
利阿里群岛，亲友们参加了新人的婚礼之后，先由其中最年长的 
同新娘睡觉，然后，其他人再按年龄大小依次与新娘同睡。在这 
之后，新郎才终于有幸与新娘交合。加尔西拉索 * 德•拉 • 维加 
则说，在秘鲁的某些省份，“新娘必须先同其近亲和好友性交，然 
后才允许出嫁，嫁到丈夫家中。”他还说，佩德罗•德 • 谢萨也曾 
谈及这一情况，不过，后者所说的并不是秘鲁印第安人的情况， 
而是新格拉纳达印第安人的情况。加尔西拉索在其 《纪事》 一书 
的另一章中，还谈到曼塔地区土著居民的情况，他写道：“当地人 
结婚有一条 规则： 新郎只有在其亲友与新娘温存一番之后，才能 
与她完婚。”③我们在前面也曾说过，在古巴的加勒比人中，酋长 

⑽或地位稍低的人娶亲，并不在新婚之夜与新娘同居，而是让应邀 
参加婚礼的、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与新娘同睡。在波多黎各土著 


① 希罗 多德： 《历史》，商务印书馆年版，第 4 卷第 172 节。 

② Garcilasso de la Vega, op. cit. i. 59. 

③ Garcilasso de la Vega, op. cit. ii.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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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中，“新娘在新婚之夜要先同与自己丈夫地位相同的人交媾。 
这种习俗不仅实行于酋长及其下属之中，而且也实行于普通百姓 
之中 。 ”①冯•朗斯多夫说，在马克萨斯群岛的努库西瓦岛，“有名 
望的人家在女儿出嫁时，都要宰杀很多头猪，还要邀请所有亲朋 
好友前来聚会。在婚礼上，每位宾客只要征得新娘的同意，即可 
与新郎分享新婚之夜的欢乐。婚宴一般都要持续两3天，直至把 
猪肉全部吃完才告结束。从此以后，新娘就必须断绝同其他男人 
的性关系，只同丈夫交合。” @ 陶坦博士提到，马克萨斯群岛的其 
他岛民中也有类似的习俗， 他说： “随着新郎的一个手势，所有前 
来参加婚礼的男人聚拢起来，倾刻间排成一个长长的纵队，他们 

边唱边跳，并且-■来到新娘面前，以示庆贺。这时，新娘躺在 

一个专为喜庆用的石砌高台 （paepae des koika ) 的角落里，头倚靠 
着新郎的双膝，他们以这种夫妻的样子接待着所有的来宾。逐个 
庆贺以年纪最大的老人以及地位和排行最低者开始，以最髙的头 
领结束。最后，丈夫领着妻子进入新房。” © 

从上述作者自己提供的这些材料来看，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 
出这些习俗具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意义。我们倒是有充分的理由认 
为，这些习俗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习俗有密切的联系。谢 
萨 • 莱昂和加尔西加索•德•拉 • 维加曾讲到，在这些国家的各 
个部落中，新娘与其亲友发生婚前性交的习俗同母亲为其女儿实 
施人工破贞的习俗是交互发生的。这一点很有意义。我们在前面 199 


① Fewkes，“Aborigines of Porto Rico and Neighboring Islands, M in Arm. Rep. Bur. 
Ethn. xxv. 48. 

② v, Langsdorf, Voyages and Travels , i. 153. 

③ Tautain, loc. cit. p.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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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提及的那种古巴习俗，就是同酋长或祭司为社会最下层的新 
娘实施破贞的事放在一起讲的，而且，作者明确指出，应邀参加 
婚礼的宾客与新娘交合，乃是他们的一种责任。在利比亚人中， 
我们发现，新娘与婚礼上的宾客交媾的习俗是同国王为新娘破贞 
的做法交互出现的。如果说新娘同祭司或酋长的交合意在免除新 
郎所面临的危险，那么，同婚礼上的男宾交媾也是希望达到与之 
类似的目的。有人可能会说，根据利比亚的这一习俗，参加婚礼 
的宾客均须向新娘赠送礼物，这是很难同为新郎驱邪之说相吻合 
的。但是，礼物可被视为幸运之物，摩洛哥人在婚礼上送给新娘 
的银币，即含此意。此外，这一古老习俗沿续至今，可能已不再 
含有最初时的用意，而带上了某种实利目的。如果有谁坚信参加 
婚礼的宾客与新娘的交媾是共有婚的遗存形式，那么他就必须解 
释： 实施一种权利，何以还要付钱。麦克伦南在谈到艾夫伯里勋 
爵把有关习俗解释成“为建立个体婚姻而赎身”的说法时，曾说 
到： 如果这种习俗源于古代共有权的话，享受这种特权的便只有 
新郎方面的男性亲属，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大多 
都未谈及享有这种特权的男人究竟是新郎的亲友，还是新娘的亲 
友。据说，在曼塔是新郎的亲友。不过，如果有谁想把这一点作 
为艾夫伯里理论的证据，那他还应当注意到，在同一地区的另一 
些地方，在婚礼上同新娘交媾的，都是“新娘的近亲和挚友”，① 
而有的新娘则是由母亲为其实施破贞的。 

在有些民族中，据说女子在出嫁前惯于通过卖淫来挣得嫁 
妆。阿尔及利亚的乌拉德奈德人就是这种情况，在古代腓尼基 


①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 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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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塞浦路斯人、吕底亚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中，也有这种情况。 
同样，在新大陆方面，在路易斯安那的纳切斯人中，以及在尼加 
拉瓜和危地马拉，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种卖淫并不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在起源和目的上，同 
我们刚刚谈及的某些婚俗很是相近。这种情况尤可见诸实行其他 
破贞方式，而不是由丈夫为妻子破贞的民族或地方。据《犹大见 


证 》 (The Testament of ] udah ) 所载，“阿莫里特人有一条法 
律，规定女子在出嫁前，须在家门口坐上7日，以待有人前来私 
通。”①在卢安戈沿海居住的姆菲奥蒂人有这样一种 习俗： 女子 
到了婚龄，就穿上长袍，被人领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每到 
一处都要唱歌跳舞，推销“初夜权”。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当再提一下澳大利亚的某些习俗。在昆 
士兰的一些部落中，当一名少女显露出青春期的征候时，就会有 
两三个男子将她挟持到丛林中，并把她摔倒在地，由其中一个人 
用手指强行扩阴。这时，“另外一些人便从四面八方跑来。受难 
的女子虽 d 痛苦万状，却还要遭受身旁所有这些‘壮汉，的轮 
奸。……从这以后，她就可以获准结婚了。”②在澳大利亚的很 2 01 
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类似的习俗。斯潘塞和吉伦说，他们曾在澳大 
利亚作过一次考察旅行，旅行从南部的乌拉本纳开始，中经大陆 
腹地，北至卡奔塔利亚湾的西岸。在他们考察过的所有部落中， 
女子在举行扩阴仪式之后，或迟或早都要被交给某些男子，这些 
人有权和她发生性交。在这之后，女子才能成为某个男人的财 


① 丁 estament of Judah，” in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trans f by 
Charles ， p. 81. 

② Roth, op. cit. p. 17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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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同未婚女子交媾的那些人，并不都是和其未婚夫同属一个婚 
级的人，也有一些平时根本不得接近的人，在大多数部落中，甚 
至还包括同一部落的兄弟。据斯潘塞和吉伦说，这种习俗“无疑 
反映了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要比现行婚姻关系松弛， 
甚至同现行婚姻关系的前身群婚相比，也更为松弛。”他们还说， 
这种习俗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古代乱交关系的存在，也仍“具有很 
大的说服力 ”。® 然而，这不过是受艾夫伯里的“赎身说”影响 
而提出的一种推想；至于当地人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 
们则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据罗斯博士所述，当地土著人在谈到 
“扩阴”这一习俗的原因时，最常说的一点就是，“使实施者成为 
一名‘汉子’。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像男人们所说的那样，可以 
避免使女人怀上胎儿，而且还像女人们所说的那样，可以避免使 
实施者为人之父”。②至于随后进行的性交是否也出于类似的考 
加 2 虑，罗斯博士则未讲到。在上面提到的某些情况中，有人根据某 
些奇特的理由，认为女子在人工破贞或扩阴之后，必然会同某个 
男子同居。同样，也有人把澳大利亚土著人实施扩阴术后所进行 
的性放纵活动，令人不解地归因于当地特有的信仰，虽然他们并 
没有说出这些信仰是什么。在另一些情况中，有人认为婚外性关 
系的原因在于巫术上的某些意义。根据斯潘塞和吉伦的说法， 
“在举行某些仪式的时候，常常会聚集很多的土著人，其中有些 
人还是从远处赶来的。在这种时候，往往允许人们实行很大程度 
的性放纵。事实上，所有婚姻常规在这时候似乎都被搁置一旁 


①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p. 111. 

② Roth, op, cit.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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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认为，性交可以有助于仪式的顺利进行，可使人万事如 
意 。”① 加森在谈到迪埃里人时，曾谈到某种“难以说出口的风 
俗习惯”。他认为这种习俗十分淫秽，令人不齿，因此，他只是 
这样一带 而过： “这种习俗引来很多野狗，引生出很多毒蛇，并 
使年轻男子格外亢进。” 2) 罗斯博士则明确指出，昆士兰的土著 
人认为，女子被扩阴后所流之血与随后被轮奸时所注入的精液混 
在一起，可有治病的功效。因此，每当这时，营地中生病的人总 
会来喝这混合液。不过，除了迷信之外，人们在扩阴术之后实行 
性放纵，就像在其他某些场合实行性放纵一样，也有贪图色欲的 
原因。艾尔曼博士说过，虽然每个长老都有好几个妻子，而且这 
些妻子大多也很年轻，但长老们仍旧色欲十足，常常搞一些纵欲 
性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上，通常的道德准则被搁置一旁，通奸活 203 
动不仅得到许可，而且还带有强制的性质。在迪埃里人中，“每 
当有一批年轻女子长大成人之后，都要举行一种叫做‘维尔帕德 
里纳’ （ Wilpadrina ) 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长老们可以提出 
并实施对这些年轻女子的占有权。”③马修先生说，在昆士兰的 
卡比人中，曾有这样一种聚会，其时，营地中的长老们似乎总要‘ 
提出某种类似于初夜权的要求。 D •坎贝尔先生说，在南格雷戈 
里地区，部落中的长老也有这种权利。据说，在复活节岛，老人 
们有权为当地所有女子破贞。 

澳大利亚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即在新郎同 


① Spencer and Gillen, Northern Tribes ^ p. 136 sq. 

② Gason，“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Dieyerie Tribe/' in Woods,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ustralia ， p. 280. 

③ Howitt,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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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成亲之前，先由一群男子同这个女子交合。 J . M . 戴维斯先 
生说：“在新南威尔士以及里弗赖纳一带，当一名年轻男子到了 
可以娶亲的时候，他便召集来自己的一帮朋友，一同前往另一个 


部落的领地中去。他们一般都是趁天黑时，埋伏在姑娘们常来打 
水的池塘边。看到中意的姑娘，他们便一拥而上，紧紧抓住不 
放。如果遇到奋力抗争的姑娘，就先将她打昏过去，然后再拖 
走。接着，便有这等奇事 发生： 在为某人拐来一名女子之后，这 
帮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向即将做丈夫的人索取一种权利，而对于 
这种权利，那个人是无法加以拒绝的。这种情况在当地十分普 
遍，无一例外。”①豪伊特博士说，在库因穆尔布拉人中，同一 
婚级和同一图腾的人，只要帮助别人抢过妻子，就有权同这名女 
子亲近。豪伊特也把这看作是为建立个体婚而做的一种赎身，认 
为这“表明以前存在过群婚”。②据记载，在澳大利亚的其他一 
⑽些部落中，也有类似习俗的存在。就笔者本人的观点而言，我在 
本书前几版中，曾把这种给与丈夫朋友的亲近权解释为对朋友相 
助的一种回报，或者亦可按照麦克伦南所说的那样，把这种亲 
近权看作是这些参与抢亲的人们应分享的一种战时共有权。斯潘 
塞和吉伦承认，有很多材料都可证明这种解释，但他们又对这种 
解释表示怀疑。他 们说： “就澳大利亚的情况而言，这种解释是 
以布拉夫 • 史密斯所摘录的 J . M . 戴维斯先生的一些含糊不清的 


① Davis , in Brough Smyth , Aborigines of Victoria , ii . 316. 

② Howitt ， Native Tribes ^ p . 219. 

③ McLennan ,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p . 337 note . 据戴维斯讲，在新南威 

尔士和里弗赖纳一带，“当一个部落袭击另一个部落之后，便会掳走很多妇女。这些 

落难的妇女于是便成为部落的公共财产，尔后才逐渐为部落中的武艺高手所占有 。” 
Hoc. cit. p . 316) 


182 



记述为基础的。” ® 显然，他们是想说，求妻的青年男子所召集 
的那帮人，也就是要求对所抢女子拥有亲近权的那些人，不能仅 
仅被说成是求妻男子的“朋 友”； 他们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与那 
名男子处于同一婚级之中的人。他们似乎是说，由于那些人所要 
求的权利是以古代的一种群体权利为基础的，因此，我的解释是 
不能成立的。在下面的一章中，我将力图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能 
够证明以前曾有过这样一种群体权利。而事实上，根据部落习俗 
的规定，有些人是不得与抢来的女子交 合的； 对于这些人，自然 
不能予以这种回报。在以下一段关于纳里涅里人的记述中，回报 
之意是非常明 显的： “青年男子携女私奔时，往往会请自己的同 
伴们予以帮助，事成之后，这些人便对那名女子拥有亲近权。而 
这个青年男子的男性亲属也只有在取得亲近那名女子的允诺之 
后，才会对他进行保护，使他免受女方亲属的报复，② 

有人在东非也发现过一种抢亲习俗，与澳大利亚的抢亲习俗 205 
极为相似。不过，东非的抢亲仅仅是一种仪式。在瓦塔维塔人 
中，女子一旦被新郎买下之后，便会逃出家中，藏匿起来。这 
时，新郎便要请4位朋友出面，代为寻找。他们很快便可将新娘 
抓获，而新娘也总要装模作样地挣扎一番。然后，新娘便被送往 
新郎母亲居住的小屋中，囚禁5日。但是在此期间，新郎的那4 
位朋友可同新娘亲近。只有在他们充分享受这种特权之后，新郎 
才能靠近新娘，而且要置于朋友们的睽睽目光之下。瓦泰塔人也 
有类似的习俗。同样，据默克尔讲，在马赛人中，新郎的一个或 


① Spencer and Gillen , Native Tribes f p. 103 

② Howitt ，Native Tribes , p.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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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密友也往往有权亲近新娘。如果新郎拒绝他们的要求，就会 
遭到羞辱，并被 告知： 以后可别怪他们抢走他家的牲口。不过， 
假如新郎娶亲时不搞任何仪式，只是交钱买妻，然后便悄悄回家 
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克劳利先生从澳大利亚和东非的 
206这种习俗中看到一种“与娶亲迎新格格不人的活动”，并把新郎 
对于朋友相助给予的这种回报看作一种次生现象。 @ 克劳利先生 
的话也许没有说错。但是，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个问题上，灾祸 
之感与交欢之情本是共生之物；追求交欢之乐同迷信观念一样， 
无疑也是婚俗中的一个原始动因。 


① Merker, Die Masai , pp. 4^9 , 232. 在阿比西尼亚，每个做新郎的都有若干 
“ 阿吉 ” （ arkees) ， 其数目从 6 人到 12 人不等。 “ 阿吉 ” 都是在小时候自己挑选的。 
他们在一起玩耍时，就已说好，每当其中一人结婚时，他们就相互充当 “ 阿吉”，即 
男傧相。以后，每当一人娶亲时，大家便要做一番允诺，表 ’ 示愿意“对新娘忠实地 
履 行兄弟 之责： 好生服侍 新娘； 饿了给饭吃，渴了给水喝。除此之外，还有事可做。 
新郎娶亲时，通常都要有三四个 ‘ 阿吉 ’ 与新人在同一房间内过夜，听候新人的吩 
咐。 ” 而且，据提供此项报道的人补充说， “ 他们还有一些有趣的、稀奇的小事要做， 
只是不大便于写成文字，印在书上 ” 。 (Parkyns, Life in Abyssinia * ii. 52, 56 .) 在 
摩 洛哥的柏柏尔人中，也有一些婚俗，在性质上同上述婚俗颇为相似，我已将其收 
人自己所写的《摩洛哥的结婚仪式》一书（请特别参见第 273 页）。我在书中讲到这 
样一个部落：当新郎与新娘交合之时，男傧相也在场，并以打趣的方式要求分享这 
新婚之乐。 

② Crawley, The Mystic Rose , p.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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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了“初夜权”问题。此外，还有一类习俗 
与“初夜权”中的某些情况十分相似，这就是宗教性卖淫。而且，宗 
教性卖淫也同样被某些人看成是在为个体婚而赎身。 

希罗多德指出，在巴比伦，每个妇女在其一生中都必须去一次 
米利塔神庙（亦称伊什塔尔或阿斯塔特神庙），在其圣域内坐下，等 
待着委身于陌生人。一个妇女一旦在神庙中坐下，便不得随意离 
去，直至有人朝她膝间扔一枚或大或小的银币，带她离开神庙。根 
据法律的规定，这枚银币必须收下，因为银币一旦掷出，即为圣物。 
而且，谁先向某个女子掷出银币，这个女子就要跟着谁去，不得另 
跟别人。只有跟了这个男子，并因此而取悦于女神之后，这个女子 
才可以 回家； 而且，从此时此刻起，无论别人再给她多么贵重的礼 
物，都不会使她动心。这里所讲的银币，是献给女神的。斯特拉博 
也曾提及这一习俗，不过他只是转述希罗多德的记载而已。在 《耶⑽ 
利米书》中，则有比较独立的证据，该书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作 
者显然是见多识广的人。据作者说，巴比伦的妇女们“在身上系上 
线绳，坐在路旁烧香，把自己当作妓女来奉献。当她们中的一个被 
拉去性交的时候，她还要回来嘲笑身旁的妇女，说她不够漂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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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选中”。 ® 我们从楔形文字的文献中看到，在巴比伦的一些神 
庙中，专有一些妇女从事宗教性卖淫，不过，我们迄今尚未从这些 


文献中找到能够证实希罗多德所记之事的材料。但是，也不能由 


此就说，齐默恩指责希罗多德捕风捉影的话是对的。希罗多德的 
记载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有力的旁证，即与此或多或少相类似的 
习俗，在同一文化区内的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希罗多德本人就曾说过，同一习俗在塞浦路斯也很盛行。据 
査士丁在后来的一部书中讲，“塞浦路斯人有一种习俗，就是在女 
儿出嫁前的一定日子里，做家长的要把女儿送到海边，卖身为妓， 
用挣来的钱置办嫁妆，同时也给维纳斯女神购买贡品，以求日后能 
够保持贞洁。这种习俗与査士丁在另一处提到的另一些习俗极 
为相近，但这里提到了维纳斯女神，这说明这一习俗虽出于金钱目 
的，却仍有一定的宗教意义。拉克坦提乌斯的描述也属这种情况。 

_他写道，维纳斯“首先创立了艺妓业（这在宗教史上已有 记载） ，并 
教会塞浦路斯的妇女卖身挣钱，以便使她自己的不贞行为和寻欢 
作乐在女性中显得不那么突出”。③教会史学家索克拉蒂斯在谈到 
叙利亚赫利奥波利斯（又称巴勒贝克）的居民时，曾说：“人们把处 
女送去从妓，陪伴那些从外地来的陌生客人 。” ® 索佐门也提到，该 
地古代有一种习俗，就是把处女们送去为妓，委身于过往之人，直 
至她们同未婚夫结婚时为止。索佐门还说，君士坦丁焚毁赫利奥 
波利斯的阿佛洛狄忒神庙之后，曾颁布法令查禁此俗。此事说明， 


① 《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49 页。 

② Justin, Historiae philippicae ， xviii. 5. 

® Lactantius, Divinae Jnstitutiones , i. 17. 

④ Socrates , Historia ecclesiastica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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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俗含有宗教性质。一位更早一些的著述家优西比乌斯曾写 
过一部《君士坦丁传》，书中有一章题为“君士坦丁焚毁赫利奥波利 
斯的阿佛洛狄忒神庙”。作者在这一章中写道，在该城中，“那些把 
寻欢作乐之事冠以某种雅号的人，也允许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顾 
廉耻，与人通奸。” ® 在比布鲁斯，每年都要举行纪念阿多尼斯的活 
动，届时人们都要把头剃光，而那些不愿将自己的秀发供奉出去的 
妇女，就必须在节庆期间的某一天内委身于陌生之客，以所得钱财 
献给女神。詹姆斯 • G . 弗雷泽爵士认为，这一习俗与刚刚提到的 
那些做法更为相似。他说，这一习俗是古代强迫妇女无一例外地 
在宗教仪式上奉献贞德这一规定的缓和化变种。亚美尼亚人不分 
高低贵贱，每当朝拜阿娜伊蒂斯女神的时候，都要把待嫁的女儿送_ 
去为妓，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样做会妨碍今后缔结体面的婚姻。不 
过据说，有钱人家的女儿送给男方的东西，往往要比男方送给自己 
的还多。在特拉雷斯曾发现过一块公元2世纪时的吕底亚墓碑， 
上面也记载着一种据认为与上述习俗十分类似的习尚。一位名叫 
奥里利亚 • 埃米利亚的妇人在碑文中不无自豪地宣称，她也如同 
她的先辈一样，在宗教仪式中充当妓女，服侍祭司。法内尔博士在 
谈到这些材料时曾说，在这方面，有两种本来不同的制度，一种是 
在寺庙中长期为妓，另一种则是所有少女都要遵行的，即供奉自己 
的童贞，为结婚作准备。而在亚美尼亚和吕底亚，这两种不同的制 
度似乎已融合为一了。 

人们为解释这些习俗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有人认为， 

巴比伦式的宗教性卖淫，乃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一种常见的 


① Eusebius, Vita Constantini , iii.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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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风败俗的活动。也有人说，这是朝拜者向神奉献自己最可宝贵 
的东西。根据 M . 居蒙的说法，这是“古代外婚制的一种功利主义 
的变形 ”:处 女必须先交送给外人，然后才得以同本族的男子结 
婚。 ® 这些说法统统不足为信。曼哈特把这种习俗解释为“生育 
仪式”的一种延伸•，弗雷泽也同意此说， 他说: “我们可以得出三点 
结论：一，一位至尊至圣的生育女神（即自然界中的一切生殖能力 
的人格化身）受到人们的崇拜。生育女神虽有不同的名称，但西亚 
211 很多民族关于生育女神的神话和仪式却都极为相似。二，生育女 
神有一个或数个情人，这些情人也是超人，但却不免一死。生育女 
神与情人年复一年地交合，这种交合对于动物和植物的世代繁衍 
是必不可少的。三，这种对于神灵交配的想像，乃是源出于人间男 
女在女神圣殿内的真正的而又短暂的交合，并因这种交合而不断 
有所加深。人们之所以臆想出神灵交配的神话，是为了请女神保 
佑大地丰收，人畜兴旺。但是，从那些材料本身来看，却没有一 
处表明，上述习俗是源出于模拟巫术原则（顺势巫术原则），以求 
“大地丰收，人畜兴旺”。伊什塔尔无疑是一位生育女神，不过在巴 
比伦地区，她同草木生长却没有多大的关系。此外，还有很多著述 
家都着力把女子为妓描述为婚姻的前导。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 
的。弗雷泽也许认为，他还有另一个假说，足以应付这种反对意 
见。他的这种假说是和前一个假说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如果生 
育女神的概念“如同可能的那样，产生于婚姻制度或尚未为人所 
知，或作为一种对古代共有婚的邪恶侵犯而仅能为人勉强容忍之 


① Cumont , l^es religions orientates dans le paganisme romain * p. 287 sq. 

② Frazer ，Adonis Attis Osiris i.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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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女神何以被人认为既是未婚的，又是不 
贞的，其崇拜者何以必须在这两方面尽力效仿她。……从前，也许 
每一个女子在其一生中都至少要有一次被奉为众人之妻。在更为 
久远的时代，共妻之权在理论上是永久属于本部落的所有男子 
的”。 ® 在这里，弗雷泽只好求助于艾夫伯里的理论， 即：宗 教性卖 
淫是远古“共有婚”的一种遗存，是在为侵犯这种古代共有权而赎 
罪。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就是这种理论。 

反对这种假说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姑且不论其他，我以为有一 21 2 
条就足以使这种假说不能成立。很多材料都明确指出，这些妇女 
是供奉给陌生之客的。卢奇安更进一步指出，非陌生之客，概不得 
享有这些妇女。如果说这种卖淫真的是在为侵犯古代共有权而赎 
罪，那么，同这些妇女性交的人就完全应当是本社区的代表人物， 
而不是任何在旧制度下在本社区内部毫无婚姻权的人。这条反对 
赎罪说的理由最早是由法内尔博士和哈特兰博士分别提出的 d 

哈特兰博士认为：巴比伦的这种习俗是一种青春期 仪式； 少女 
只有经过这种破贞仪式之后，才能享有成年人的地位和权利。性 
本能的满足即属这样一种权利，而且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权利。因 
此，巴比伦的这种仪式可被看作婚姻的一种先决条件。哈特兰博 
士的这种解释是以这样一点为前提的，即这种习俗仅限于未婚女 
子。这种假定是否符合事实，我们随后还要 讨论； 但即便是这种情 
况，哈特兰博士的解释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正如法内尔博士 
正确指岀的那样，这种解释并未说明何以要在青春期仪式 上献出 
童贞，也未说明在青春期仪式上献出童贞何以是婚姻的一种先决 


① Frazer, op. cit. i. 3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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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法内尔博士认为，这种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宗教方式除去 
某种带有危险性的禁忌，以此得到神灵对于这种行为的批准。正 
如一块丰收在望的庄稼地，只有在人们举行过宗教仪式之后才能 
开镰收割一样，女子长成之后，也要先奉献出去，这样就可以减少 
m 危险性。法内尔博士说 ：“这 样来看，巴比伦人把长大成人的女儿 
先供奉给专司生死生育大权并控制其过程的女神，就是为了让女 
神保佑女儿今后的婚姻。向女神求助之后，即可得到女神的保护， 
使婚姻过程免去 危险； 即使还有一些危险存在，也会落到陌生人的 
头上。除此之外，我们就无法解 释：何 以在闪米特民族的至少四个 
相隔甚远的社区中，每当举行这种仪式时，都必有陌生人在场。，’① 
虽然我对法内尔的这种说法并非完全赞同，但我想，新郎害怕为新 
娘破贞确实是这种仪式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不过，法内尔博士的 
这种解释还是没有完全讲清。 

让我们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一番考察。根据很多记载，临时 
为妓的妇女都是处女或即将出嫁的女子。据说，塞浦路斯人（据查 
士丁记载）、赫利奥波利斯人（据索克拉蒂斯和索佐门 记载） 以及亚 
美尼亚人即是如此。希罗多德在叙述巴比伦的这一仪式时，尽管 
使用的是“妇女”一词，但有人推测，他指的也是处女。有人还争辩 
说: 这种仪式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因此当同那种为期长短不一的寺 
庙卖淫有所 区别； 这种仪式也盛行于塞浦路斯，而査士丁明确表 
不，那里的卖淫活动只限于为处女破贞；其他地方有关这种习俗的 
记载也很明确，即屈身为妓的都是一些未婚女子。但是，我并不觉 
得这些说法是令人信服的。每位巴比伦妇女在其一生中都要到米 


① Farnell ， Greece and Babylon , p. 27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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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塔神庙卖一次身，但这并不是说，必须在未出嫁前去卖身为 '妓 


查士丁关于塞浦路斯卖淫活动的记述，同希罗多德所谈的情况岀 2 H 
人甚大，使人怀疑他们谈的不是同一种习俗。其他一些记载在谈 
及塞浦路斯、比布鲁斯以至巴比伦时，也都是提“妇女”，而不是“处 
女”。另一方面，优西比乌斯则明确指出，在赫利奥波利斯，不仅未 
婚女子与人私通，而且已婚妇人也与人私通。对于最后这一记载， 

那些把巴比伦习俗及其相关习俗仅仅看作一种破贞仪式的作者实 
在有些过于疏忽了。弗雷泽正确地指出，优西比乌斯生于叙利亚， 
并在那里度过其一生，他是他所记述的那些习俗的同时代人，因此 
也最了解这些习俗。我们还可以提一个问题 ：既然 希罗多德也曾 
描述过巴比伦人公开拍卖“少女”为妻的习俗，那么，当他很快转而 
谈及临时为妓的习俗并意指少女时，为什么还要用“妇 女”一词呢？ 
我谈这些情况，并不是想否认巴比伦的这种习俗可能是结婚之前 
的一项必不可少的 准备； 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这样看。 
此外，我们也不能把处女的屈身为妓只看成是一种破贞仪式。没 
有任何记载表明，处女为妓只限于破贞这一种情况。据说，亚美尼 
亚女子在出嫁之前，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的妓女。根据查士丁的记 
载，塞浦路斯女子要用卖身所得的钱购置嫁妆。阿莫里特处女必 
须经历一个为期7日的私通期。 

据说，妇女委身的对象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希罗多德在 
谈及巴比伦和塞浦路斯时，索克拉蒂斯在谈及赫利奥波利斯时，卢 
奇安在谈及比布鲁斯时，都是这样讲的。查士丁说塞浦路斯人把 
女儿送到海边卖身，可能也含有这种意思。法内尔博士发现，阿波 
罗多罗斯所记的一则传说也可证实这种说法。根据这一传说所 215 
讲，由于阿佛洛狄忒大怒，吉尼拉斯的女儿曾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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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据索佐门讲，赫利奥波利斯的处女可委身于任何可能的来 
客，这似乎表明，索克拉蒂斯所说的陌生人并不一定就是外来人。 
据《耶利米书》所载，巴比伦妇人与过路人同睡，而阿莫里特即将出 
嫁的处女则须坐在门口，待有人前来和她私通。有些记载还提到 
付钱的事。据查士丁说，塞浦路斯女子屈身为妓是为挣钱置备嫁 
妆，同时也是为了挣钱购买贡品供献维纳斯。希罗多德说，在巴比 
伦（以及塞浦路斯），卖身挣得的钱要敬献给女神，比布鲁斯也是这 
种情况。至于亚美尼亚，据说有钱人家的女子给与恋人的，往往要 
比从恋人那里得到的为多。在上述这些地方，据诸多著述家所说， 
妇女卖淫同对于专司爱情和生育的女神的崇拜有一定 关系； 在其 
中的一些地方，妇女卖淫之所在，即是自己进行朝拜的神庙。 

这种仪式有时也包括或必须包括对处女实施破贞。这使我们 

很自然地想到，这种仪式同其他破贞习俗一样，可能也同这样一种 

信念有关，即新郎亲自给新娘破贞是有危险的。有人可能会问 

—其实，我在过去所写的一本书中也曾设问 ：为什 么新郎不大愿 

意面对这种危险，而陌生人却不大害怕呢？哈特兰博士就曾以这 

一点作为其反对此说的理由。他说，到巴比伦或赫利奥波利斯来 

的陌生人，在•文化上不会同当地人有太大的差异，因而不会对当地 

人的想法一无所知或毫不在意。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过，陌生人 

中几乎什么样的旅行者和来客都有。在卡利卡特和科钦等地，人 

们通常请外国人为新娘破贞。不过，这些外国人是白人，而且往往 

216 还有酬劳。有些国家的人则是请当地人担任破贞的工作，但同样 

也要送礼。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情况 却是： 破贞实施者非但分文 

不取，而且还要自掏腰包。破贞者既然是在提供一种对自己有危 

险的服务，何以还要自己付钱呢？赫茨和弗雷泽都曾提出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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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我对整个问题重新思考一番之后，我仍不能认为这些反驳 
意见是令人信服的。我在上一章讲过，对于新郎来说有危险的事， 
对他人来说就不一定有危险。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人在做新 
郎时，处于一种易受伤害的状态。再者，如果通过宗教仪式实施破 
贞，危险性即可消除。例如，圣职人员施行破贞，即不会受到任何 
伤害。至于说到花钱给人破贞的事，我们可以这样来 看：如 果有人 
认为实施破贞对自己并不会有什么伤害，那么，自然也就有人会愿 
意花钱给人实施破贞。不过，如果这钱最后是要敬献给女神的话， 
其意义就不一定是表示酬谢了。这钱可能是用来免灾的，摩洛哥 
人在某些险境中就常常有花钱免灾的做法。这钱也可能是用以传 
送某种好运的，摩尔人在举行一些仪式的时候就有赠送银币的习 
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陌生人掷到巴比伦妇女腿上的，是“或大 
或小”的银币。而且，陌生人在掷银币的时候还对这位妇女说 :“我 
祈求米利塔女神保佑你。” 


我认为，希罗多德谈到的这一细节对于正确地解释这种仪式 217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披露了当事人自己对于这个 
问题的看法。陌生人在这位生育女神的殿堂中祝福某位妇女，并 
祈求女神保佑她，其用意显然不在于祈求“大地丰收，人畜兴旺”， 
而是祝愿这位妇女个人多子多福，或许还祝愿她分娩顺利。促使 
妇女生产顺利，也正是生育女神的职责之一。事实上，“米利塔”这 
个名字据说来自“姆阿利图” （ Mu ’ allidtu ) —词，意即“接生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陌生人在这种仪式中所起的作用了。要不 
是人们认为做这件事有危险，为什么会让别的什么人去 做呢？ 而 
人们过去几乎把陌生人当作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认为陌生人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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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别管用，还认为得到陌生人的性爱将对自己大有裨益。在希 
伯来人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罗德在所多玛接待两位 
天使的事。《多比传》中所讲的陌生人则是天使拉斐尔。而《希伯 
来书》的作者也 写道：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 
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 因此，不但处女愿意委身于陌生 
人，愿意由陌生人为她们除去身上的禁忌，而且连已婚妇女也愿意 
委身于陌生人。值得注意的是，陌生人的这种角色是由希罗多德 
和卢奇安提出的，而他们又都是笼统地提到妇女的。至于优西比 
218 乌斯，他虽然没有谈到赫利奥波利斯的妇人和处女同陌生人私通 
的事，但他关于该城的其他记载也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上面所引述的这些材料，进一步证明我们对巴比伦仪式及其 
相关仪式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这些材料都表明，人们认为，新娘 
同神职人员交合，不仅可以防灾驱邪，而且还会带来正面的好处。 
此外，还有一种习俗与此有关，这里也不妨一提。据说，在印度某 
些地方，人们在寺庙中用一种代表神灵阴茎的器具对处女或新娘 
实施破贞。据斯考滕说，这样做只为了使其婚姻幸福美满。有时， 
已婚妇女也求助于类似的方式以治疗其不育之症。据基督教作家 
的记载，在罗马，新娘要被人放在普里阿普斯②的阴茎图像上。用 
拉克坦提乌斯的话来说，即是将新娘置于图图努斯贪婪的怀抱中 
(图图努斯亦即普里阿普斯）。不过，阿诺比乌斯告诉我们，已婚妇 
女有时也被放到图图努斯“巨大的四肢和耸立的阴茎，，上，因为图 


① 《圣经•新约全书•希伯来书》第13章第2节。这里的“客旅”一词，在原著中 
为 strangers , 意即“陌生人”。一 一译者 

② 希腊宗教中的牲畜和植物繁衍之神。他的样子十分滑稽古怪，并生有一巨大 
的阴茎。他被认为有消灾避邪的本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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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努斯被认为能给人带来好运，也就是说，能使这些妇女生儿育 
女。这些事例说明，在神殿中进行的性交仪式，既包括为少女破 
贞，也包括使已婚妇女能够生儿育女。我认为，这种情况与闪米特 


人的有关仪式是十分相似的。 

宗教性卖淫除了我们刚刚谈过的这种形式之外，还有另一种 219 
形式，即不是由待嫁女子或已婚妇人进行暂时性的卖身，而是由寺 
庙所属的妇女进行长期的卖淫。詹姆斯 • G . 弗雷泽爵士认为，这 
种卖淫同样也是古代共有婚的一种遗存。他 说：“ 随着时间的推 
移，个体婚制度大为发展，而旧时的共有婚则日益为人们所拋弃。 
这时，要想恢复古代的共有婚习俗，哪怕在每位妇女的一生中只搞 
一次这种仪式，也为人们的道德意识所不耻。于是，有人就以各种 
权宜之计来逃避他们在理论上仍旧承认的这种义务。办法之一就 
是让妇女将自己的头发供献于人，而不必再供献自己的身体。另 
一个办法显然就是以某种淫秽的符号来代替淫秽的行为。但是， 
尽管大多数妇女都力图以一种不失贞操的方式奉守宗教之规，有 
人却还是认为，为了大家的利益，有必要让一些妇女以旧时的方式 
履行传统的义务。这些妇女便终生或长年在某个寺庙中献身为 
妓。由于他们将自己献身于宗教，因此便带有某种神圣的性质。 

她们的这种职业非但不受歧视，而且长期以来可能还被普通百姓 
看作大德大善之举。” ® 弗雷泽不但把这两种宗教性卖淫全都视为 
古代共有婚的一种遗存，而且还将其同样归因于妇女在生活中的 
—种功能。他说 ：“无 论是少女也罢，已婚妇人也罢，还是专职妓女 
也罢，这些妇女在寺庙中放荡不羁，极力效法生育女神的淫秽行 


① Frazer, Adonis Attis Osiris , i. 4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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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的都是乞求粮果丰盈，人畜两旺。 ”® 而我个人则认为，宗教 
性卖淫的这两种形式，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意图上，都是根本不同 
的。 

在非洲西海岸讲埃维语和齐语的民族中，都有一些女祭司，即 
220从事宗教活动的妇女。这些妇女被认为属于她们所服侍的神，或 
是神的妻子，因此不得结婚。但这并不是说，她们不能有性生活。 
据埃利斯少校说，在奴隶海岸讲埃维语的民族中，有一种妇女，叫 
“科西”，她们被供奉给神，成为神的妻子。而她们的主要工作则 
是卖淫。“每个城镇都至少设有一个专招10岁至12岁美貌女子 
的机构。应召者要在那里住3年，学习那些专门用来敬神的歌舞， 
并委身于祭司和男校的学生。修行期满，即成为公妓。但这种情 
况并不为人所耻。这些女子被认为是神的妻子，她们的荒淫无度 
也被认为是神之使然。按理说，她们的自由范围应当局限于本神 
庙的男性信徒，但实际上却是来者不拒。其所生子女均为神所 
有。” ® 黄金海岸齐语民族中的女祭司也是如此。她们“通常都极 
为放荡。根据当地习俗，她们可以同她们喜欢的任何男人寻欢作 
乐。如果一个女祭司看上了哪个男子，便可以叫人把他找来，该男 
子不得不从，因为女祭司是得罪不得的。这个男子来到之后，女祭 
司会告诉他，是她所侍奉的神命令她去爱他的。从此，这名男子便 
同女祭司住在一起，直到女祭司对他感到厌倦，并觅得新欢时为 
止。有的女祭司竟同时交有六七个 男人； 在某些盛大场合，人们可 
以看到女祭司在这些人的簇拥之下走来，一副威严的架势。她们 


① Ibid, i. 71. 

② Ellis ， Ewe-speaking Peoples * p. 14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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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是一部充满淫乱和肉欲的记录。一旦跳舞激起情绪，她们 
往往淫意大发，放荡至极。”® 

在印度，很多寺庙都有或曾有自己所属的舞女。根据沃德在 


100多年前对印度人所做的记载，在印度奥里萨邦的朱古纳特胡一 


克舒特鲁，就有一些妇女专门在寺庙里为神歌舞，这些妇女的名声 
很不好。她们不仅同主持寺庙仪式的婆罗门时有交合，而且还委身 
于寺庙的香客。杜波依斯在谈到南印度时曾说，每个寺庙都养着一 
群“德瓦达希”，即“神的侍者或奴隶”。其人数依寺庙规模而定，可 
有8人、12人或更多。这些人在寺庙中的工作就是唱歌跳舞，每日 
两次，分别安排于一早一晚。她们还要协助寺庙举行宗教仪式，在 
仪式上轻歌曼舞，为人助兴。但是，每当正事一完，“她们便大开窑 
室，把寺庙搅得乌烟瘴气。”这些人都是从小就被培养当淫妇的。她 
们来自各个种姓，而且大多出身高贵。“人们常常听说，有些妇女还 
在怀孕的时候，就在其丈夫的同意之下立下誓言，如果腹中的胎儿 
是个女孩的话，就把她送到寺庙中服务。她们相信，立下这个誓言 
之后，分娩就会顺利些，而且，她们还认为，送女儿进寺庙也是一件 
有功德的事。” ® 蒂亚加拉贾 • 艾亚尔先生在1911年迈索尔人口调 
査报告中写道 ：“把 女儿送到寺庙或送去当妓女（当地称为“巴萨 
维”)的做法，在少数几个 4 低等，种姓中仍有保留，但已渐趋颓势。 
在库鲁巴人中，如果一个家庭中没有儿子，有时就会把大女儿贡献 

给寺庙。 在沃达人中，如果一名女子成年后还嫁不出去，她就 

会以保护神耶拉马的名义将自己投入一种放纵的生活。”^2)据布坎南 


① Idem ， Tshir speaking Peoples, p. 121 sq. 

② Dubois,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 of the People o f India, p. 294 sq. 

③ Thyagaraja Aiyar ，Cemus of India ， 1911 ， voi. xxi. (Mysore Report ，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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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连那些对丈夫已感厌倦的已婚妇女和那些不甘寂寞的寡妇，也 

到寺庙中献身为妓。这种献身仪式往往与传统的结婚仪式极其相 

似。事实上，献身的妇女即被看作她为之献身的神的妻子。譬如， 

那些在印度战神卡蒂凯亚的寺庙中当舞女的女子，就被看作是许给 

和嫁给了卡蒂凯亚。婚后，即可接客为妓。同样，马拉塔地区的舞 

女，即当地所说的“穆利”,也被认为是嫁给了马拉塔的战神康多巴。 

闪米特人的许多宗教崇拜活动都与妓女有关。在《吉尔伽美 

什史诗》中，伊什塔尔被描述为卖淫女神，并有“献身者”之称，在其 

周围有一大群浪荡女子或妓女。汉谟拉比在献身妇女和所谓“卡 

迪什图”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所谓“献身者”显然都是些良家女 

子，是其父将她们奉献给宗 教的； 而“卡迪什图”则是真正的神娼。 

那些被称作“女祭司”或“马尔杜克”的献身妇女属于前者。在迦南 

的礼拜活动中，有一种叫做“克德舒”的妇女，她们被献给所属寺庙 

的神，同时也从妓卖淫。在北以色列的一些地方寺庙中，对于雅赫 

维的崇拜似乎也受到《申命律法》中所禁止的一些做法的深刻影 

223 响。据说，在迦太基，有一种妇女“是属于伊斯塔特的全体信 徒的； 

在伊里克斯的至少是半闪米特式的阿佛洛狄忒崇拜中，也有一些 

女奴被作为献祭者。在这些妇女中，总有一些人要被奉献给那种 

远非圣洁的宗教仪式。至于说到非闪米特式的崇拜，现已证实，在 

本都的科马纳曾有过“玛母”崇拜，在科林斯曾有过阿佛洛狄忒崇 

拜。不过，我们可以想到，其中肯定会有闪米特的影响在起作用。 

在希腊一罗马文化的后期，这种做法在吕底亚仍旧存在。威廉. 

拉姆齐爵士把这种做法称为对神的 服侍； 但法内尔博士说，有关碑 

文既未提及也未暗指任何一个神。而且，据我们所知 ，小亚 细亚所 

崇拜的一直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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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对宗教性卖淫的这两种类型做了一番考察。 
从中可以看到，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一种情况是 :妇女 到生育 
女神的寺庙中暂时地卖身于陌生之人，属于这种情况的多是少女。 
另一种情况是：妇女较长期地依附于某个男神，做其妻妾，或是依 
附于某个女神，做其侍者，同时卖身于神的朝拜者。属于后一种情 
况的妇女，由于被人奉为圣者和悟者，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使朝拜者 
信服，是神指示她去和朝拜者交合的。而朝拜者自然也乐于接受 
这种邀请。这种解释虽然直接得自有关西非宗教性卖淫的记载， 
但也适用于更大的范围。据说，在印度，人们认为舞女是由神所支 
配的，因此常有人把她们当作占卜者，找她们算命。不过，我认为， 
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觉得同圣职人员交合 
是一件有益的事，因而这也就成为礼拜仪式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224 
值得一提的是，在闪米特的某些礼拜仪式中，还有一种男妓。《汉 
谟拉比法典》中的一个条款曾对此有所提及。在埃雷克，据说曾有 
一些男妓服事于伊什塔尔。在迦南的寺庙中也曾有“克德 希姆” 
( qedeshim )。 “克德希姆”的确切含义是指献身于神的男子，但英 
文版《旧约全书》将它译为“鸡奸者，，也并非没有道理。这些人是奉 
献给神母一一叙利亚女神的，并成为叙利亚女神的祭司或信徒。 

希伯来作家也常常提及这些人，特别是在君主时期，当时，外来的 
宗教仪式正开始进人以色列和犹大教派。关于寺庙妇女献身为妓 
的主要原因，我刚才已经谈到了。而同圣职人员的鸡奸行为亦可 
被解释成同一信念的另一结果。在摩洛哥，人们至今仍旧指望从 
同圣职人员的性交中得到好处，而这种性交不仅包括异性之间的 
性交，而且还包括同性之间的性交。但是，我却完全不知道这种男 
妓何以能够保佑“粮果丰盈和人畜两旺，，，也完全不明白这种男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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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是“共有婚”的遗存形式。那种把神娼看作是为古代共有权的 
被侵犯而赎罪的想法，在有些情况下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而无 
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想法都仅仅是一种猜想，从未有人对此提出 
过任何证据。 


225 还有一种习俗也被看作古代共妻制的例证，这就是以妻待客的 

习俗。在艾夫伯里勋爵看来，这种习俗似乎表明人们对于“某种为 
社区全体成员所固有的并为本社区的临时成员一外来访客所暂 
时享有的权利”的承认。假如真是这样，假如借妻习俗在世界各地 
的诸多民族中均有实行，那么，我们的确应当得出“共有婚”曾流行 
于全人类的结论。但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把向 
226 客人提供食宿的习俗看作古代社会食宿用品共有制的遗风了吗？在 
我看来，主人把妻子借给客人这样一种习俗，只是热情待客的种种 
方式中的一种做法，别无他意。而热情好客则广泛盛行于文明发展 
的各个较低阶段，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实际上，提供给客人的 
并不总是妻子，也可以是女儿、姐妹或侍女。这种待客方式在爱尔 
227 兰的英雄传说中常有提及。 M . 梅雷曾提到法国中世纪文献中的一 
些记载，表明这种习俗在法国也曾出现过。在毛利人中，“有这样一种 
待客方 式:当 一个有地位的头人来访时，主人要给客人送去一名或数 
名临时妻子。一般来说，都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去，以表敬 意”; ①而已婚 
妇女是从不献给客人的。我们还了解到 ：不列 颠哥伦比亚的沿海部 
落中，“给客人提供临时妻子是对客人的一种最高的敬 意”; ②爱斯基 


① Tregear, The Maori Race , p. 298. 

② Sproat ，Scenes and Studies of Savage Li fe ,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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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人把这种表示看作“一种对客人的慷慨之举”在夏威夷群岛，主 
人要给与自己地位相等或比自己地位高的客人提供一名妇女，并把 
这看作待客的必要安排。使我不得其解 的是: 我们为什么非要从这 
些明明白白的话中寻找什么更深的含义呢？在有些部落中，据说是 
在丈夫氏族成员或丈夫的朋友来访时才给提供妻子，但也有很多记 
载把提供妻子说成是一种对于有地位的人的特殊优待，或是对客人 


乃至欧洲客人的一种厚意。客人若是拒绝主人提供的妻子，就会被 
认为是对主人的不敬，或者遭到男主人的蔑视，同时也为女主人所 
看不起。 

主人把自己的妻子提供给客人，这种做法可能并不仅仅是一 228 
种善意的表示。一般来说，如果客人所属的社区同主人所在的社 
区有双边交往的话，那么，对客人给予热情的款待就是一种明智的 
做法。因为自己今天在这里做东，明天也可能到别人那里做客。 

多梅内奇曾说:“如果说红种印第安人十分热情好客的话，那么，他 
们同时也指望自己对客人的盛情款待能够得到同等规格、同样周 
到的回报。” @ 主人对有权势的客人给与格外殷勤的款待，虽不图 
什么同等的回报，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不过，我在另一本著 
作中曾表明，好客习俗也同迷信有一定的联系。如同不了解和不 
熟悉的事物一样，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未开化民族中也会引起一 
种神秘的敬畏感。阿伊努人有这样一句 话：“ 主人不可怠慢客人，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你接待的是什么人。” ® 根据奥德赛的说法，“神 


① Richardson , Arotic Searching Expedition , p. 356. 

② Domenech, Seven Years' Residence in the Great Deserts of North America , ii 

319. 

③ Batchelor, Ainu and their Folk-lore . p. 259. 


201 



长得很像遥远国度中的陌生之人，扮成各种模样，在各个城市漫 
游，将人间的正义之心和不平之事尽收眼底。” @在古希腊、古罗 
马、古印度的文献中，客人受尊敬的程度仅次于上帝，这是很说明 
问题的。如果招待得当，客人就可以给主人带来好运。这是因为， 
连普通人的祝福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陌生人的祝福当然就更有 
效了。人们之所以要取悦于客人，还有另一个原因。人们认为，陌 
生来客不仅可以带来福祉，还可以带来祸患。人们大多相信，陌生 
来客都是精通巫术之人，因而对其恶念和诅咒怀有极大的恐惧。 
这一方面是由于陌生来客具有类似于神的性质 ，一 方面也是由于 
229 陌生来客与主人及其眷属挨得太近，极易将灾祸转嫁给他们。我 
刚才曾提到自己的一本书，我在那本书里说过，“如果我们不仅考 
虑到陌生来客的善心可以带来利益，而且还考虑到其恶眼或诅咒 
可以带来灾祸”，那么，主人将妻子借给客人这一习俗“就比较容易 
理解了”。②不过，我接下来又曾表示，我举不出直接的证据来证 
明我的这一推断。现在看来，有些材料是可以证实我的推断的，只 
是当时我没有注意到，现列举如下。第一项材料表明，迷信观念可 
以驱使人们将自己的妻子借给他人，甚至借给自己认识的人。罗 
斯博士在谈到昆士兰中原西北部的土著人时， 曾说： “如果有个土 
著人想找某个女人交欢一番的话，他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 种是去 
找这个女人的丈夫，以飞去来棒、盾牌、食物等作为交换条件，将其 
妻子借走一夜或两夜。另一种办法就是趁其妻不备之时或是离开 
营地来到丛林之时，强行施暴。在前一种情况下，做丈夫的总是把 


① Odyssea ， xvii. 485 sqq. 

②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i.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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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看作施善于人的荣耀之事，看作是对自己的最大尊敬，假如 


有人事先向他提出这类要求的话。他若拒绝此事，心中就会生起 
一种恐惧感，担心提出要求的那个人会把一块死人骨头对准他，因 
此，尽管心中不愿意，表面上也还得同意。”①当地土著人普遍有一 
种迷信，就是认为死人骨头会使人生病致死，并对此感到恐惧不 
已。马可波罗在提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的居民时曾写 道：“ 如果一 
个外国人或其他什么人对当地人的妻子、女儿、姐妹或其他女眷有 
不轨之举的话，当地人非但不生气，而且还认为会因此而交好运。230 
当地人说，这件事会给他们带来神灵的关照，会使他们大发其财。 
因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妻子交给外来人或其他什么人 。” © 波特先 
生曾听说，北美印第安人在把自己的妻子借给别人时，常常怀有一 
种愿望，就是想得到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除了把妻子借给来客的习俗之外，还有一种临时交换妻子的 
习俗。这种习俗虽不似前一种习俗那样普遍，但仍较为常见。有 
人把这种习俗也说成是古代乱交状态的一种遗存形式。在有些地 
方，以妻待客与交换妻子的做法已合而为一。在中非的巴尼扬科 
勒人（亦称巴希马人）中，“当一名男子携妻去看望朋友时 ，便 总要 
在做客期间与主人交换妻子。” ® 夏威夷群岛也盛行这样的习俗。 

交换妻子的目的，有的仅仅是为了寻欢作乐。梅罗拉•达•索 23 】 


① Roth , Ethnological Studies among the North-West-Central Queensland Abo¬ 
rigines, p . 182. 据说，在南印度的托蒂亚尔人中，新婚女子必须与其丈夫的近亲同居。 
据信，如果拒绝这样做的话，就会遭到恶运。 

② Marco Polo, The Book of Ser M. P.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ii. 53 sq. 

③ Roscoe，in Jour. Roy. Anthr. Inst, xxxvii . 105. Idem . Northern Bantu , p . 
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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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托说，安哥拉的黑人过去常常在一段时间内相互交换妻子。如果 
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责难，人们就会以这样一种理由为自己的同胞 
进行辩解:“他们也不能总吃一种鱼嘛!”®在西非的巴亚人中，“一个 
同伴招待好朋友的方式之一，便是把自己的妻子借给他 过夜; 他们 
当中如果有谁喜爱别人的妻子，则可以拿自己的妻子去交换。”^在 
格陵兰东岸的土著居民中，每当冬季在家居住时，人们都常常做“换 
妻游戏，亦称熄灯游戏”。没结婚的人也常来凑热闹。霍尔 姆说: 
“每当有客人到自己家借宿时，好心的主人总要在天黑以后将灯熄 
灭。” @ 哈得孙湾一带的爱斯基摩人“常常交换妻子。当事双方都很 
愿意过一段轻松的 生活; 但事过之后，彼此便再无牵挂了”。④ 

有些爱斯基摩人交换妻子，则是完全出于一些实际原因。据 
说，在里帕尔斯贝一带居住的爱斯基摩人中，“如果有人要外出远 
行，而妻子又有孩子拖累，不便同行，这个人就会找留在营地中的某 
个朋友交换妻子，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有的人提出交换妻 
子，则是想外出时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 陪伴； 还有的人什么特别 
的理由也没有，也要交换妻子，因为朋友之间交换妻子是一件很寻 
常的事，每两个月里，往往要同别人的妻子在一起过一周或两周。，，⑤ 
默多克在谈到巴罗角的爱斯基摩人时曾说，他有一个熟人，想在 
1882年的那个夏天去河边捕鹿，于是便向表兄求借其妻，携以同行， 
232 因为表兄之妻不仅是一个神射手，而且还是捕鹿的一把好手。在他 


① Merolla da Sorrento, “Voyage to Congo，” in Pinkerton,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 xvi. 299, 

② Poupon, in L’Anthropologie ， xxvi. 126. 

③ Holm, in Georgrafisk Tidskrift ^ p. 67 sq. 

④ Turner, M Ethnology of the Ungava District/' in Ann. Rep. Bur. Ethn. xi. 189. 

⑤ Gilder, Schuntka’s Search ，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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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期间，他自己的妻子则同这位表兄一起，随一个商队东行而去。 
双方回来之后，两位妻子便再回到自己丈夫那里。不过，这种换妻 
之事有时也会岀现另外一种 结局： 两对临时夫妻都发现，他们同自 
己的新搭档比同老配偶更合得来，于是，这种交换便固定下来了。 
居住在富里和海克拉海峡的爱斯基摩人告诉帕里及其一行说 :“如 
果两个年轻男子都没有同大家一起去捕海豹，那么，这时候他们多 
半是同对方的妻子在一起，这是朋友之间常常提供的一种便利。”① 
据说，对自己妻子的愤怒或厌恶有时候也是造成换妻的一个 
原因。据施蒂尔普博士说，在喜马拉雅山民中，“我们常常听说，如 
果两个男子都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厌恶之感，就会互换妻子，希望 
以这样一种新的安排给家里带来宁静和安乐。”©在上刚果河流域 
的班加拉人中，“两个男子如果都生了妻子的气，特别是当一个男 
人的妻子总在追求另一个男人时，他们就会互换妻子。，’@在尼亚 
萨湖南岸的阿尧人中，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承认自己与人私通，与 
其通奸的那个男人就要把自己的妻子借给那个无辜的男人，而不 
是采用以礼谢罪的办法。他同人家的妻子睡过几夜，就要把自己 
的妻子让出去几夜。在新南威尔士的达令诸部落中，“如果两个部 
落兄弟吵了嘴，又想和好，其中的一个人就会把自己的妻子送到另 
—个人的营地暂住一些时日，从此两人便和好如初。，，④ 


① Parry, ]oumalofa Second Voyage for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p. 529. 

② Stulpnagel, in Indian Antiquary , vii. 134. 

③ Weeks, “Anthropological Notes on the Bangala of the Upper Congo River，，，in 
Jour . Roy. Anthr. Inst, xxxix. 442. 

④ Cameron, “Notes on some Tribes of New South Wales,” in Jour. Anthr. 
Inst. xiv.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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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有时，互换妻子还是一种友谊的象征。据莫里斯神父说，在北 

德内人中，“临时交换一下妻子，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相反，还被 
看作友谊的最高象征”。①据博厄斯博士说，在戴维斯海峡和坎伯 
兰湾的爱斯基摩人中，“有一种奇特的 习俗： 一个男人可以把自己 
的妻子借给朋友整整一个季节，甚至更长时间。互换妻子被看作 
友谊的象征”。②如果我们的信息提供者能够深入了解当地人的 
思想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就会发现，换妻的习俗远不止是一种亲 
密的象征，可能还有某种巫术上的意义。南太平洋上的岛民们有 
一种交换名字的习俗。据他们讲，两个人交换名字以后，不仅可以 
在这两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而且还可以在两个人所属的群体 
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我们随后还会谈到，在有些未开化民族看来， 
如果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妻子通奸，这个妻子的丈夫就会与那个 
通奸者在命运上发生某种神秘的联系。 


在某些民族中，换妻习俗显然与某种迷信有关。博厄斯博士 
在谈及哈得孙湾西岸爱斯基摩人的萨满仪式时，曾写 道：“ 巫师们 
施展魔法，似乎总在晚上进行。仪式完成之后，人们必须交换妻 
子。当晚，妇女们必须跟随指定的男人到其茅屋中过夜。如果哪 
个女人拒不跟随指定的男人走，就一定会生病遭殃。不过，每个 
男人和指定给他的女人之间，不得是近亲的关系。，，③豪伊特博 
咖士告诉我们，在居住于达令河和墨累河汇合处的温巴约人中，人 
们不仅在举行部落盛会时交换妻子，而且当他们预感到灾祸临 
身，比如预感要生大病时，为了避灾，也要交换 妻子； 在吉普斯 


① Morice，in Anthropos* ii. 33. 

② Boas, “Central Eskimo，” in Arm. Rep. Bur. Ethn. vi. 579. 

③ Boas，quoted by Hartiand ，Primitive Paternity * ii.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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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库尔奈人中，每当出现南极光时，老人们就会要求交换妻 
子，因此“他们把南极光的出现看作神的震怒。” ® 在这几个事 
例中，换妻习俗的深层意义都是很难理解的。也许，澳大利亚的 


这种仪式属于巫术上的一种顺势 原则： 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换妻达 


到消灾免祸的目的。 

如上所述，换妻习俗可以追溯到很多不同的原因。不过，从最 
常见的情况来看，换妻是男人之间或各方之间完全出于自愿的一 
种安排。 @ 这种习俗与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妻子所拥有的占 
有权毫无关系，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它看作古代某种共有权的遗 
存形式。 

在有些民族中，人们可以在某些节日期间自我放纵，实行乱 
交。这一情况也被某些人视为古代乱交状态的一种遗存形式。我 
们在前面曾谈到过节日纵欲的几个事例，现在还可以再补充一些。 

这种节日纵欲有时是在某些固定的时日举行，有时则同当地社会 
生活中的某些活动联系在一起。罗克希尔在谈到青海湖 （ Koko - 
nor )— 带的藏民时 曾说: “安多的喇嘛寺每年都要举行几次节日纵 
欲活动，汉语叫做‘挑帽会 ’ （tiao mao hui ) 。在为期两至三日的挑 
帽会期间，男子在寺庙中如见到可心的女子或妇人，即可抢去她的 235 
帽子。这样，她到夜里就必须去该男子处，将帽子赎回 。” © 在菲律 
宾群岛刚刚被外人发现时，当地人在婚礼中总要跳一种极其下流 


① Howitt,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p. 276 sq. 

② 譬如 ，在 英属东 非的瓦吉里亚马人中，两个男人未经自己妻子的同意，是不得 
换 妻的。 

③ 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 , p. 8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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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蹈，“然后，大家便杂乱地睡在一起 ”。® 在马达加斯加，过去 
每当王室成员喜得贵子时，人们都要举行盛大的纵欲狂欢活动。 
届时，京城中的大街小巷看上去简直成了一个大妓院，人们把这段 
放荡无忌的时日称为“安德罗齐马蒂”，意即法律管不了、死刑判不 
了的时期。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节日纵欲活动中，至少在其中某些活 
动中，乱交具有一种巫术上的性质。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把这种特 
殊场合下的放荡行为（或婚姻关系的松弛），看作是“乱交说”的一 
种证据，以证明历史上曾有一个其间完全没有婚姻关系存在的时 
代。 


① Mallat t l^es Philippines ^ i.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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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t = 蠹 
“ a 交孭”秕到 之五： 

天？类别芨亲願制膣 

将近50年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 • 摩尔根公布了 139个不 
同民族或部落所使用的亲属称谓。他把这些称谓分为两大 类：即 
“说明式”和“类别式”，并认为这两大类亲属称谓制度是根本不同 
的。摩尔根说:“第一类是雅利安人、闪米特人和乌拉尔人在家庭关 
系中所使用的称谓制度。这类称谓制度不管亲属关系的类别，唯一 
的例外只是有辈分之分。在一般情况下，它对于旁系亲属关系，或 
是套用基本亲属称谓加以描述，或是将这些亲属称谓结合起来加以 
描述。这些基本称谓(诸如夫妻、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以及这些 
语言所具有的祖父母和孙子女等），在使用中均只限于其基本意义。 
其他称谓都是从属性的。因此，每一种亲属关系都独立于和不同于 
其他亲属关系。第二类是图兰人、美国印第安人和马来人在家庭关 
系中所使用的称谓制度。这类称谓制度对任何亲属均不加描述，而 
只是用一系列显然是非常笼统的概括，把亲属关系分为几个大类 。237 
凡属同一大类的人，即以同一称谓统而称之。因此，这种称谓制度 
是将说明式称谓制度中各不相同的亲属关系并为一谈，从而使基本 
亲属称谓和从属性亲属称谓超出了其字面上的适当意义 。”① 


① Morgan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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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地又发现了很多关于类别 
式亲属称谓的新例证。据了解，类别式亲属称谓存在于北美洲除爱 


斯基摩人之外的各个部落。在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 


和澳大利亚，这种亲属称谓制度也很普遍。此外，还可见诸印度、北 
亚以及非洲的班图各民族。在其他地区，甚至包括欧洲的某些地 
方，也可见到类别式亲属称谓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关于亲属称 
谓制度的说明式和类别式之分，虽已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但也还 
是有人对它提出反对意见。克罗伯教授就认为，每一种语言中的每 
一种亲属称谓，实际上都包含了不同亲等、不同种类的多种亲属关 
系。我们的 “ brother ” (兄弟）一词就是这样，它既包括哥哥，也包括 
弟弟，既包括男人的兄弟，也包括女人的兄弟。而英语中的 “ cous i n ” 
(从表兄弟姐妹)一词则可以表示32种不同的亲属关系。如果我们 
不是将这个词严格地限定于 “first cousin ” （近房从表兄弟姐妹），那 
么，这个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32种，而是数倍于32种。里弗斯博 
士对“说明式”这一用语尤为挑剔，他认 为：凡 是对于某一个人的称 
谓，只要你愿意，都可将其称为说明 式的； 而且，我们只要进一步深 
人研究，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称谓一点儿也不比类别式中的称谓 
更具说明性。根据里弗斯的意见，人类亲属制度其实有三大类，而 
不是人们迄今所承认的两大类。在这三大类中，有一类起源于氏 
238 族，另一类起源于狭义的家庭，第三类则起源于大家庭或父权制家 
庭。第一类属于类別式，因其起源于氏族，亦可称之为“氏族 
式”。①但是，不管人们对摩尔根首先使用的术语有什么看法，我 
们在本章的讨论中借用一下，总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① Rivers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7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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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一种类别式制度，或者按摩尔根的说法，最古老的一 
种类别式制度，是他所说的“马来式”亲属制度。华莱士先生曾写 
信对我说，所谓“马来”一词实属误用，因为这种制度并不见于真正 
的马来人，而是见于夏威夷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可能还见于波利 
尼西亚群岛的其他一些地方。因此，我将把这种制度称为“夏威夷 
式”。根据这种制度，所有的血缘亲属，不分远近亲疏，全都可以归 
人到五类之中。我自己，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从表、再从表、三从表 
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姐妹，属于第一类。对于这一类的所有亲属， 
不再加区分，全都使用同一称谓。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他 
们的从表、再从表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姐妹，属于第二类。我对于 
这一类的所有亲属，同样不再加区分，全都使用同一称谓。我对自 
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种种从表兄弟姐妹所使用的 
称呼，同于对自己亲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称呼，所有这些亲属全都 
属于第三类。我对自己儿女的从表兄弟姐妹所使用的称呼，同于 
对自己亲生儿女的称呼，所有这些亲属全都属于第四类。我对自 
己兄弟姐妹及从表兄弟姐妹的孙儿女所使用的称呼，同于对自己 
亲孙儿女的称呼，所有这些亲属全都属于第五类。同一类別中的 
所有个人，均以兄弟姐妹相称。在夏威夷群岛，除姻亲关系之外， 

总共只有15种亲属称谓。不过，在类别式中的另外几种亲属称谓 
制度，都要比夏威夷式分得更细一些。在差不多所有这些制度中， 
父亲的兄弟都与父亲本人划为一类，母亲的姐妹也同母亲 本人划 239 
为一群；但是，在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之间，诸如在父亲的兄弟和 
母亲的兄弟之间，在父亲的姐妹和母亲的姐妹之间，以及在兄弟们 
的子女、姐妹们的子女和兄弟姐妹通婚所生的子女之间，往往都有 
严格的区分。此外，还有一些细小的区分，但都不很普遍，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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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还会谈到。 


摩尔根从类别式亲属称谓出发，得出了有关古代婚姻习俗的 
一般性结论。他认为，夏威夷式称谓制度是各种类别式称谓制度 
借以演化发展的 基础； 并根据这种制度做出推断说，以前曾盛行过 
同一亲等或同一辈分所有兄弟姐妹和从表兄弟姐妹之间的“群 
婚”。更准确地说，他的立论是 ：如果 我们用以前曾经普遍存在过 
“群婚”这一假说，能够解释通夏威夷式亲属称谓制度，那么，我们 
就必须相信，以前确实存在过群婚。他说：“不从群婚习俗的角度 
出发，而只是从世系的性质来看，我们就无法讲清这种亲属制度的 
由来。因此，如果说到类别式亲属制度的自然起源，那么，在所有 
实行这一制度的民族中，很早以前一定盛行过群婚这一习俗。”① 
摩尔根在其后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把这种由群体内部通婚而产生 
的家庭称为“血缘家庭”，而在我们现在所谈的这本书中，摩尔根则 
认定，这种由亲属群所组成的、在其内部任由所有同辈男女实行乱 
交或“共有婚”的家庭，就是历史最初阶段上的家庭形式。虽然摩 
尔根坚信，可以从理论上推断岀乱交是这一家庭形式的必然前提， 
但正如他自己所说 的：“ 这种现象已湮没于实证的知识所不能达到 
的人类的迷茫的远古之中了。”② 

240 摩尔根的“乱交说”是从他的“血缘家庭”假说导引出来的，因 

此，除非关于“血缘家庭”的假说可以说得通，否则，就没有必要再 
去讨论“乱交说”的问题。就我看来，“血缘家庭”这一假说不仅没 
有根据，而且还违背人之常理。这一假说认定，兄弟姐妹之间曾经 


① Morgan ， Systems^ p . 488 

② 摩 尔根: 《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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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过毫无限制的性关系，而这种情况是在现存的任何未开化部 
落中都找不到的，而且它也有背于实行类别式亲属称谓制度的大 
多数民族所普遍实行的外婚制。摩尔根似乎以为，一种亲属制度 
中所含有的称谓越少，这一制度就一定越 古老； 一种没有父系与母 
系亲属之分的制度，也一定比有父系与母系亲属之分的制度更古 
老。如果照此类推，岂不是就会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 ：由于 英国现 
行的称谓制度是将父亲的兄弟姐妹与母亲 ㈣ 兄弟姐妹同归于一 
类，而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称谓制度和拉丁称谓制度则有叔舅之 
分和姑姨之分，因此前者一定比后者更古老。里弗斯博士举例指 
出，在类别式制度中，有一种趋向于夏威夷式制度的变化 势头； 他 
认为夏威夷式制度非但不原始，“而且还代表了比较常见的类别式 
称谓制度在历史发展上的一个比较晚近的阶段”。是的，我们可以 
从波利尼西亚社会相对高度的发展中看到这一点。① 

不过，里弗斯博士同时又认为，夏威夷式亲属制度“也可能起 
源于乱交，尽管它是一种晚近的、而不是原始的制度”。®对于摩 
尔根所提出的继“血缘家庭”之后岀现的家庭形式，即所谓“普那路 
亚家庭”的假说，里弗斯博士采取了更为迁就的态度。摩尔根认 
为，构成“普那路亚家庭”的基础，是若干嫡亲姐妹和旁系姐妹集体 
地同彼此的丈夫相互通婚（或若干嫡亲兄弟和旁系兄弟集体地同 
彼此的妻子相互通婚），这些同伙丈夫（或同伙妻子）彼此并 不一定 241 
都是亲属，虽然情况往往如此。1907年，里弗斯博士在他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指出，类别式亲属制度并不能证明在群婚阶段之前曾 


① Rivers，in Anthropolog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E. B. Tylor, p. 31] sqq. 

② Rivers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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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毫无限制的乱交阶段存在，但他却表示支持摩尔根的这样 
一种观点，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类别式亲属制度的特点，乃是源出 
于某一群男子与某一群女子婚配所形成的婚姻形式。后来，里弗 
斯博士又写了一篇文章，态度就比较谨慎一些。他摒弃了“群婚” 
的说法，认为使用这一说法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乱。为此，他改用了 
“有组织的共夫共妻状态”这样一种提法。在里弗斯最新岀版的一 
本书中，他把“有组织的共夫共妻状态”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状 
况，即一群男子可以同一群女子建立两性关系，而且社会也承认这 
种关系是合法的”。 ® 但是，他还是认为，“类别式亲属制中的某些 
特征是从共夫共妻制这样一种状况中自然产生出来的”，而且，“类 
别式亲属制在世界上的广泛分布也间接表明，这种共夫共妻制曾 
经非常普遍”，虽然不一定涉及所有民族。②还有很多作者也认为 
类别式亲属制起源于群婚。詹姆斯 • G. 弗雷泽爵士就说过，类别 
式称谓反映了一种群体亲属关系，而对于这种群体亲属关系来说， 
242 另有一种合乎常理而又可能的解释，即它是由群婚制度所产生的。 
科勒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将这种解释看作一条既定的科 
学真理，不容有任何置疑。 

摩尔根的“血缘家庭”假说，以及他关于类别式称谓制度起源 
于群婚的理论，大体都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称谓制 
度的最初用意是为了反映出血缘亲属的亲等和类别，尽可能明白 
地确定个人的生父。如果有人对自己的父亲和其他某些男性使用 


① Rivers ， —Histc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 ii, 127. 

② Rivers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86. 里弗斯博士曾为黑斯廷斯主 
编的《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撰写过“婚姻”这一条目。他在该条目中写道 ：“对 于类别 
式亲属制性质的最合乎自然的解释，就是它起源于共夫共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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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称谓，那是因为他不能确认这些人中谁是他的父亲。如果 
有人对自己的子女和另外某些人使用同样的称谓，那是因为他不 
能确认这些人中谁是他的子女。对于其他一些亲属称谓的泛用， 
也同样是出于类似的 原因。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作为这些推 
论基础的假设。我们首先要问 ：这些 称谓的含义是否能为这一假 
设提供什么证据呢？ 

答案是很清楚 的：从 称谓的意义上提供不了什么证据。因为 
只有极少数民族的亲属称谓，据说除了用于称呼某人或某些人之 
外，还有某些特定的意义。而且，据我们所知，无论是“说明式”亲 
属称谓，还是“类别式”亲属称谓，大多都源出于同一种情况。布希 
曼教授曾经开列过一个清单，收录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对父亲和母 
亲的称呼；结果发现，这些称谓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例如，在新 
旧大陆好几个民族的语言中， pa 、 papa 或 baba 都是“父亲”的意 
思； 而 ma 或 mama 则是“母亲”的意思。图皮人称父亲为 pa ia ， 称加 
母亲为 maia 。 在另外一些语言中，父亲分别称作 ab 、 apa 、 aba 、 
3(^"3、1313，母亲分别称作 ama ， en ^、 ana ， ena 等。布希曼说，关 
于父母的词语共有四种典型形式。“父亲，，一词的典型形式是 pa 、 
ta 、 ap 、 at ; “母亲”一词的典型形式是 ma 、 na 、 am 、 an 。 不过，这些词 
语类型有时也有相反的含义。例如，在西澳大利亚卡列拉人的语 
言中，在伊萨贝尔人的马哈加语中，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科伊塔语 
中，以及在格鲁吉亚语中 ， mama 是 父亲的 意思； 而在南印度的图 
卢瓦人中，父亲被称为 amme , 母亲被称为 appe 0 

还有很多民族对父母另有称谓。例如，在利富人的语言中，父 
亲称做 kaka； 在巴拉德人的杜奥鲁语中，父亲称做 chicha; 在马雷 
亚语中，父亲称做 chacha 或 cheche。 在喀尔嘻蒙古人及其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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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中，母亲称做 ek ^ 在中非的卡努里语中，母亲称做 ya ; 而在 
巴西的卡丘亚人中，则是将父亲称做 yaya 。 英厄姆先生告诉我, 
在巴刚果人中，父亲叫做 se ; 在芬兰语中，父亲则叫做 id 。 还有， 
在巴西的巴凯里语中，母亲叫做 ise ; 而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阿内 
蒂乌姆人中，母亲则叫做 risi 。 

类似的称谓也常常用于其他一些亲属关系。在希腊语中， 
TtiTCTtSs — 词是祖父（外祖父）的 意思； 是祖母（外祖母）的意 
思。在澳大利亚中部的翁巴亚人中，哥哥叫做 pappa ; 而在津吉利 
244 人中，人们则是把孩子叫做 pappa 。 在利富语中， mama —词是兄 
弟的意思；而在马德拉斯行政区的雅纳迪语中， mama —词则是舅 
舅的意思。 

这些亲属称谓的起源是很清楚的。它们都是由幼儿可以发出 
的一些最简单的音素构成的普赖尔教授说： “ pa - pa、ma rna、tata 
以及 apa 、 ama 、 ata 这些词，本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当呼出 
的气流受阻于唇或舌时，即可发出诸如 p 、 m 或 d 、 t 这样的音 
来。” ® 但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发某些音的难易程度，是有很大差 
异的。例如，很多印第安人对于发唇音都感到很吃力。正因为如 
此，他们对于父亲、母亲以及其他近亲的称谓，都似乎与布希曼所 
列举的一些类型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刚刚讨论的这类称谓既可以是“类别式”的，也可以是“说 
明式”的。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西非的约鲁巴人将 baba — 
词既用以称呼自己的父亲，也用以称呼“自己的叔伯和舅舅”。英 
属圭亚那的马库西人称自己的父亲和叔伯均为 papa ; 而毛利人则 


① Preyer ，Die Seele des Kindes , p. 321 . 
216 


用这个词称自己的父亲，以及父母的亲兄弟和从表兄弟。在澳大 
利亚的翁巴亚人中， pappa —词既用以称呼自己的哥哥，也用以称 
呼父亲哥哥的 儿子； 而在澳大利亚的另一支部落津吉利人中， pap - 
pa — 词则用以表示自己 的子女 ，兄弟的子女 ，以及 自己孙子的子 
女。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卡列拉人中， mama —词用以兼称父亲、叔 
伯、姨父以及其他一些亲属。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科伊塔人中， ma ¬ 
ma 一词用以称呼父亲和叔伯 ， nena —词用以称呼母亲和姨母， 245 
nana —词则用来称呼哥哥、姐姐或从表兄、姐。埃法特人把父亲 
及其所有的“部落兄弟”全都称为 ava 或 tama 0 达科他人以 ahta 
一词兼称自己的父亲、叔伯、姨父，以及祖父兄弟的儿子等等 ，以 
enah —词兼称自己的母亲、姨母以及外祖母姐妹的女儿等等。 

当然，从婴儿咿呀学语的叫声中得出的称谓，最终还是由大人 
选定的。因此，这对我们理解称谓原则无疑有一定的启示 0 这类称 
谓除了用于称呼某些专人之外，甚至还具有较为一般的含义和比较 
抽象的性质。 A . J . 斯旺先生曾从坦鳴尼咯湖上的卡瓦拉岛给我写 
信说，在瓦古哈人中，用以表示“父亲，’的两个词 baba 和 tata ， 兼有 
“保护者”和“供养者”的含义。据埃利斯少校讲，在奴隶海岸讲埃维 
语的民族中，用以表示“父亲”的两个词 t 0 和 fofo , 分别含有“拥有 
者”和“供养者”的意义，均与“生父”之意无关。在闪米特语中，“父 
亲”一词为 ab(abu ) 0 ab— 词虽有多种含义，但据 罗伯逊 • 史密斯 
说，在闪语各方言中，该词的惯用意义“均与该词的本意‘生父，有相 
当大的出人”。①此外，在亲属称谓中，还有很多词并不是由小儿咿 
咿呀呀的叫声转化而来的。其中有些除了用作称谓之外，还有独立 


① Robertson Smith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Early Arabia , p. 11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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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的 意义; 有些则是从具有其他意义的词派生出来的。而我却从未听 
说过任何直接反映父子生身关系的类别式称谓。我也不认为类別 
式称谓没有直接反映父子生身关系就意 味着： 叔伯之所以被归人父 
亲一类，侄儿女之所以被归入子女一类，从表兄弟姐妹之所以被归 
人兄弟姐妹一类，乃是由于生父不详的缘故。就我们现在所知，这 
样一种假设并不能从称谓的内在含义中得到证明。现在，我们再来 
考察一下被称以同一称谓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看看从这方面是 
否可以推导出上面所说的那种假设。那么，在类别式亲属称谓中划 
归为一类的人，都具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一般来说，被称以同一类别式称谓的人，都是同一性别 的人; 
但也有在亲属称谓上再加一个特定的词语以表示性别的情况。在 
夏威夷式称谓中，父亲及其同辈的男性亲属被称为 makua kana , 
母亲、母亲的姐妹、父亲的姐妹等等则被称为 makua waheena 。 
kana 和 waheena 分别是对男性和女性的称谓。儿子叫做 kaikee 
kana , 女儿叫做 kaikee waheena 。 而单独使用 kana 一词，则表示 
丈夫、丈夫的兄弟和姐妹的丈夫；单独使用 waheena 一词，则表示 
妻子、妻子的姐妹和兄弟的妻子等等。说话者的性别不同，也会导 
致某些称谓的不同。在很多亲属称谓制度中，兄弟之间彼此称呼 
时，使用一种或几种 称谓； 姐妹之间彼此称呼时，或使用同样的称 
谓，或使用专门的称谓；而兄弟和姐妹之间彼此相称，则要使用不 
同的称谓。在奥马哈人的语言中，儿子和女儿对父母的称呼也是 
各不相同的。 

划归同一类亲属中的人，一般都是同辈人。但是，对他们使用 

247 什么称谓，除了远近亲疏的关系之外，还要看说话者的辈分而定。 

即使在同辈人之间，年龄的长幼也往往会影响称谓的使用。据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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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 安德鲁斯说，夏威夷人没有专门泛指兄弟的用语。弟弟称呼 
哥哥或堂表哥哥，以及妹妹称呼姐姐或堂表姐姐，要用 kaikuaana 
这一称谓；而哥哥称呼弟弟，以及姐姐称呼妹妹，要用 kaikaina — 
词。称谓上的这种长幼之分，在兄弟之间和姐妹之间是很常见的。 
但是，姐妹称呼兄弟或兄弟称呼姐妹，则不分长幼，几乎都是使用 
同一称谓。同样，称呼父亲的兄弟，往往也要视其长于或幼于父亲 
而使用不同的 称谓； 称呼母亲的姐妹，有时也要这样；但是，称呼母 
亲的兄弟或父亲的姐妹就不分长幼了。在中非富尔富德人的语言 
中，人们无论是对叔伯，还是对舅舅，都要依其长幼而细分为大伯、 
二伯、三叔、四叔、五叔，或大舅、二舅、三舅、四舅、五舅，并有各种 
专门的称谓。 

长幼之分，无论是在“类别式”称谓制中，还是在“说明式，，称谓 
制中，都还有另外一些反映。很多亲属称谓的泛用，以及某些亲属 
称谓及其相关词含义的引申，即是这方面的 例证。 在北美印第安 
人中，老年人被普遍地称为老爷爷和老奶奶。芬兰语中的 “ Smm 谷” 
一词不仅表示“祖母”之意，而且还泛指一般的老年妇女。在很多 
未开化民族中，老年男子都被称为“父亲，’，老年妇女都被称为“母 248 
亲”。瑞典语中的 far 和 mor , 以及俄语中的 batushka 和 matush - 
ka ， 也常常有这种用法。不过，俄国社会下层的人也称年岁大的男 
子为“叔伯”。在瑞典人中，人们对于年长一辈的男性也常以 “f ar - 
bror ” （叔伯）一词 相称； 同辈男子如果关系不错，则 互称“ broder ” 

(兄弟）。据卡萨利斯说，在巴苏陀人中，“人们称长辈为父母，称同 
辈为兄弟，称晚辈为孩子。” © 卡曾斯先生曾给我写信说，在西斯纳 


① Casalis, Basutos^, p.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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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的卡菲尔人中，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称谓并不仅仅局限于这 
些亲属，还用于年龄与其相仿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自己的亲 
属。他说: “ Bawo 表示年长之意， bawo - kulu 意即比父亲年长的 
人。”巴西的瓦伊努马人称父亲为 paii ， 但有时也称 pechyry , 意即 
长者。芬兰语中的和沃加克语中的 ai (意即父亲），以及拉普 
语中的 aja 和爱沙尼亚语中的 d (意即祖父），显然都与芬兰语中 
的 is ◦或 d 拍有关，而这两个词都含有“大”的意思。在德语中，父 
母称做 die Eltern ， 意即“长者 ” （die Aelleren ) 0 德国人还亲昵地 
称父母为 die Alten ， 称父亲为 der Alte ， 称母亲为 die Ahe 或 
Altsche . 在匈牙利语中 batya 表示“哥哥”的意思，而叔伯则称作 
nagybatya , 意即“大哥哥”。在察合台语中，姐姐叫作 ege 6 i ，按照 
万贝里的解释，其实就是“大女人”的意思 （ ege 意即年长、大 ； ed 
249 意即妇女、姐妹）。在巴西加利比人的语言中， tigami 可以不加分 
别地表示弟弟、儿子和小孩。在有些语言中，没有 “ JL 子，，、“ 女儿” 
这样的词，只有表示“小伙子”、“姑娘”的词。在夏威夷语中，儿子 
叫作“男孩”，女儿则叫作“女孩”。 

这里还应当再讲一种情况。在有些民族中，一个人对别人用什 
么称谓，并不是取决于两个人的年龄关系，而是取决于两个同宗支 
系的长幼关系。例如，在毛利人中，同一家族中年幼兄弟门下的人 
要称年长兄弟门下的人为 tuakana ， 意即“哥哥，，或“堂兄，，，而年长兄 
弟门下的人要称年幼兄弟门下的人为 taina , 意即“弟弟，，或“堂弟”。 

虽然类别式称谓也常常用来称呼陌生人，但主要还是用来称 

呼亲属。哪里有氏族存在，哪里就会用这些称谓来表示氏族成员。 

“同一氏族内的所有同辈男子在称谓上都属于兄弟之列。在父系 

氏族内，比自己长一辈的所有男子均属父亲之列，比自己晚一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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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男子均属儿子之列。同样，母亲氏族的所有男子，只要与母亲 
同辈，就都是自己的舅舅；比母亲小一辈的所有男子，则是自己的 
表兄弟。”®在有些民族中，已不存在氏族组织，但这些民族仍旧使 
用类别式称谓，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类别式称谓通250 
常只用于有宗谱关系的人。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证明 ：类别 式称谓 
就是血亲关系的体现，或最初曾是血亲关系的体现。亲属之间有 
其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很多事实 表明： 类别式称谓受到这种 
社会关系的极大 影响； 虽然这些称谓，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从一开 
始就可能带有某种模糊的血缘意识。称谓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或社 
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对外人和亲人使用不同的称谓上，而且还影响 
到用于同性、同辈的亲属称谓可有多大的应用范围。一般说来，应 
用范围越小的称谓，它所体现的社会功能也就越特殊。这种看法， 
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即已提出，并为某些作者所接受。我在其中第 
95页写道，在很多民族中，舅舅几乎都有一个单独的、有别于父 
亲的称谓，而叔叔伯伯往往就没有专门称谓。舅舅一般都不同外 
甥住在一起，而且，由于继承权的规定，舅舅又往往同外甥有一种 
非同一般的关系。我们还有理由推断 ：姨母 被称为母亲的情况远 
比姑母为多。这是因为在未开化民族中，姐妹之间在婚后的联系， 
往往比兄妹之间的联系紧密得多。更有甚者，在有些民族中，特别 
是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姐妹往往同嫁于一个男人。再者，叔伯之子 
与姨母之子被称为兄弟的情况，要比姑母之子与舅舅之子被称为 
兄弟的情况为多。如果把这些事实都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就会清 


① Rivers, in Hastings, op. cit, vii. 703. Idem, History o f Melanesian So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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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看到，外部关系（亦即社会关系）对亲属称谓的影响有多大。 
而且，由于某种外部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同某一亲等或某些亲等的 
251血缘关系发生联系，因此，对外部关系的称呼便也采纳了血亲关系 
的称谓。” 

我在这里之所以重提自己以前的论述，是为了反驳里弗斯博 
士对我的责难。他在一本书里曾提到麦克伦南和我本人。他说， 
以前也有人反对摩尔根的理论，其基本观点只是认为类别式称谓 
制不过是一张称谓表而已。他认为，“这种观点丝毫也不能否定建 
立类别式称谓制起源理论的必要性”。他还说，新近反对摩尔根理 
论的人（如朗格和托马斯），则倾向于证明类别式称谓是地位和义 
务的体现，而不是血亲或姻亲的体现。®其实，我当时所说的只 
是，亲属称谓在最初的起源上很可能是人们寒暄时的称呼。而且， 
至今还是这样。摩尔根说 过：“ 美国印第安人对亲属讲话时，总是 
以亲属称谓相称，从不直呼其名。”©里弗斯博士也说，在美拉尼西 
亚，人们往往以亲属称谓相称，而忌讳直呼其名。在维多利亚州的 
班格朗部落中，成年男性“总是以亲属称谓或各人在部落中所属婚 
级的名称称呼对方”。③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卡列拉部落中，除儿童 
之外，无论男女，人们说话从不直呼对方的名字，而是使用适当的 
252 亲属称谓。此外，类别式称谓还用于另一种场合，就是两人在说话 
中谈及他人的时候。例如，对于某位亲属，直接称呼他时使用一种 
称谓；而间接提到他时往往又使用另一种称谓。不过，在我们探讨 
类别式称谓制的分类原则时，其称谓是否起源于人们寒暄时的称 


① Rivers, in Anthropolog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E. R. Tylor, p, 318 sq. 

② Morgan, Systems^ p. 132, 

③ Curr ，Recollections of Squatting in Victoria , 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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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并不重要。我对于类別式称谓制的分类原则问题，当然也没有 


忽略。我的调查结果（参见本书第一版第 90-96 页），说明亲属称 
谓的确立，“主要是根据性别、年龄以及称呼者与被称呼者之间的 
外部关系，即社会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在大约30年前得出的这一结论，竟从里弗斯 
博士近年来对于类别式亲属制的不懈研究中得到有力的证明。他 
通过研究确 信:“ 亲属称谓是由社会状况严格确立的。” ® 他所列举的 
有关舅舅这一称谓的某些事实特别说明问题。在波利尼西亚，无论 
是夏威夷人还是纽埃岛民，都把舅舅划人父亲一类。里弗斯博士在 
这两个地方都未发现做舅舅的有什么特殊的义务、权利或限制。而 
另一方面，在波利尼西亚的汤加群岛以及蒂科皮亚岛，舅舅这种亲 
属则有其专门的称谓，也有其专门的职责。在美拉尼西亚，里弗斯 
博士发现，只有西所罗门群岛一处，没有对舅舅的专门称谓，也没有 
赋予舅舅以专门的社会职责。他还说，类别式称谓制的一般特点， 
恰恰就在于它起源于外婚社会群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他指出，类253 
别式称谓制中的许多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叔伯与舅舅之 
分，姑母与姨母之分，以及堂表之分和姑表姨表之分，乃是类别式称 
谓制产生于氏族组织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这是因为实行外婚制， 

叔伯与舅舅就必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刚才所提到的另一些 
例子，也是源于这种情况。无论何处，只要没有这种区分，也就不存 
在氏族组织,或者说，氏族组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 在某些北美 
印第安人中，孩子一旦丧父或丧母之后，对叔伯舅舅一类亲属的称 


① Rivers ，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 1. 

② Ibid^ p . 71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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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对姑母姨母一类亲属的称呼就开始有了某种区分。正如克罗 
伯教授所说,这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侄儿 （外甥）丧父之后，叔 
伯（舅舅）同他的关系就同其父在世时有所不同了。 

我们从亲属的男女之分与年龄之别中，也可看到社会因素的 


作用。冯特在谈到类别式称谓制时曾说，同性之间的联系要比异 
性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在父亲家族中，同辈人之间交往最多的 
是兄弟，两辈人之间交往最多的是父子，这些人常常一同外出打仗 
和打猎。” ® 在很多民族中，对于兄弟姐妹的称谓不仅取决于被称 
呼者的性别，而且还取决于称呼者自己的性别。关于这一点，里弗 
斯博士解释说，这是兄弟和姐妹从小分居的结果。很多未开化民 
族都有这种习俗。兄弟们总是形影不离，姐妹们也总是聚在一起， 
但兄弟和姐妹却分属于氏族内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女孩长大 
⑸总要出嫁，出嫁时的年龄又往往 很小； 而且，由于各种现实的原因， 
女孩一旦出嫁，就要搬到另一个氏族里去住，成为另一个氏族的成 
员。这样，兄弟和姐妹之间就更显得更加疏远了。至于长幼之分， 
我们应当看到，在未开化民族中，年长者要受到尊敬，享有权威，而 
且还拥有某些特权。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中，高低有序，尊卑分 
明。“一个人完全长成之后，不论男女，都要经历一种仪式。成功 
地完成这一仪式之后， g 卩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随着年龄的增 
长，还可逐步获得更高的地位。直至步人最高、最尊贵的等级。而 
这种最高地位总是属于一位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 © 北美印第安 
人是完全实行类别式称谓制的另一类民族。据说，在北美印第安 


① Wundt » Klemente der Volkerpsychalogie ^ p. 42< 

② Roth ，Ethnological Studies among the North-West-Central Queensland Abo- 
rigiftes , 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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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年长即是一种权威。大家从小就受到尊上治下的教育。上 
者，即是年长者；下者，即是年幼者。” ® 这种影响还可见于哥哥和 
弟弟之间以及姐姐和妹妹之间的关系。长兄在家中的权威仅次于 
父亲，一旦父亲过世，长兄即成为一家之主。乔切尔森博士说，在 


科里亚克人中，长兄和大姐都有专门的称谓，这反映了他们在家中 


的地位。他还说，在尤卡吉尔人中 ，一 个人的大舅和大姑享有很高 
的地位，对他们也可使用外祖父或祖母的称谓。“在家里的女眷255 
中，祖母一过世，父亲的大姐便在管理家务方面占有最高的 地位； 
而在外祖父过世后，母亲的长兄便成为一家之主。” © 在乌拉尔一 
阿尔泰语系的很多民族中，长兄与叔伯、舅舅可用同一称谓，大姐 
与姑母、姨母可用同一称谓。 

我在以前所写的一本书中曾特别指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地 
缘关系也对人们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亲属之间如果相 
距甚远，无法接济，他们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就会大打折扣。我们甚 
至可以说，亲属的社会凝聚力，归根结底是由近亲相聚而居的习惯 
所产生的。③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地缘关系也会对亲属称谓发生 
影响。事实上，即使是与氏族组织直接相关的亲属分类法，也往往 
因某些亲属在习惯上是否住在一起而有不同的称谓。这一点是没 
有什么疑问的。应当看到，氏族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地 
缘关系的。此外，类别式称谓也往往用于本地、本等级的所有人， 

不论他们和自己是不是亲属。拉塞尔先生说，在印度中部各邦，人 
们通常可以发现，村里人总是将本村所有比自己年长一辈的男人 


① Powel, ^Sociolog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N. S. i. 700. 

② Jochelson. Yukaghir ^ p. 72. 

③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 ii, 1 97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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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叔伯，尽管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 种姓； 同样，对于比自己晚一 
辈的人，也统统称之为侄儿或侄女。而且，姑娘出嫁后，村里所有 
年长的男人都会称其夫婿为“女婿”。甚至对于不可接触的低级种 
姓，也采取这样的称谓。在埃罗芒阿岛，人们称小时候在本村一同 
居住 、一 同玩耍的伙伴为“兄弟”。 


256 我们从人们对陌生人常常使用的称谓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奴隶海岸的约鲁巴人对于那些比自己年长一 
辈的陌生人，“如想表达尊敬之意的话”，就会称其为 baba (父亲） 
或 iya (母亲）。①在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中，对兄弟姐妹的称谓“还 
广泛用于自己所遇到的、并想与之交好的陌生人”。②在埃罗芒阿 
岛，“对人称呼 nate (父亲 ） 、avugsai (兄弟）或 netug (儿子），是非 
常友好或极为尊敬的表示”。③沙勒瓦在谈到阿尔衮琴族印第安 
人时指出，“既非血亲也非姻亲关系的人相见，也要根据彼此年龄 
的大小，或根据称呼者与被称呼者之间的关系，以兄弟、叔伯、侄甥 
或堂表兄弟相称”。④据布里奇斯先生说，火地岛上的雅甘人“在 
结成某种友谊之后，便以阿姨、叔伯、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侄 
女、侄儿等称谓相称”。⑤同时，雅甘人对于侄儿、侄女和外甥、外 
甥女分别有不同的叫法，并有叔伯舅舅之分和姑母姨母之分。巴 
西的巴凯里人对冯•登 • 施泰南博士，有时称为“哥哥”，有时称为 
“祖父”;梅伊纳库人则称他为“舅舅”。至于施泰南博士的陪同，则 


① Ellis ，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 p. 178. 

② Sibree ， The Great A frican Island . p. 247. 

③ Robertson, Erromanga , the Martyr Isle , p. 404. 

④ Charlevoix, Histoire et ciiscription generate de ie Nouvelle France, n. 42. 

⑤ Bridges, Manners and CustoniH of the Firelanders, in A Voice for South 
America , xiii.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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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地人称为“弟弟”或“表弟”。弗莱雷一马雷科小姐曾在普埃布 
洛人的村子里住过，她在那里被晚辈称为“祖母”，被长者称为“姨” 257 
或“表姐”。哈茨霍恩生先被维达人称为 h ura ， gr 表兄”。在初建 
悉尼城的时候，植物湾、杰克逊港以及布罗肯湾一带的土著人，发 
觉菲利普总督拥有很大的权威，人人都得服从于他，于是，他们便 
给予菲利普总督一个颇有殊荣的称谓 be - arma ， 意即“父亲”。 
这些情况说明，类别式称谓体现了对于亲属的一种友好或崇敬的 
感情，同时也成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 

但是，不管社会状况对称谓的影响有多大，亲属称谓和与之相 
关的特定社会关系或职责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情况：同一称谓可用于同称呼者有着不同社会关系的各种亲 
属。里弗斯博士指岀，在汤加群岛和蒂科皮亚岛，一个人的姑姑拥 
有非常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有一种专门的称谓；可是，在班克斯 
群岛，姑姑虽也拥有非常明确、非常重要的职责，但却没有专门的称 
谓。如同波利尼西亚大多数地方一样，在班克斯群岛姑姑被划人母 
亲一类，“虽然她拥有的权利、特权以及所受的限制，都与做母亲的 
有很大的不同”。①埃吉迪神父告诉里弗斯博士，在梅克奥，舅舅有 
给外甥围第一块遮阴布的义务，但却没有专门的称谓，而是与孩子 
的父亲归为一类。当然，这种负有专门职责的亲属却不享有专门称 
谓的情况，毕竟是不多见的。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将叔伯归为父亲 258 
一类、将姨母归为母亲一类的习俗 。 此外，将叔伯、舅舅统统归为父 
亲一类，而将姨母、姑母统统归为母亲一类的习俗也时有所见。这 
种归类法与父母具有非常专门的职能这一事实是很不协调的。里 


① Rivers ,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 ii. 21,45. 


227 



弗斯博士本人也承认，“一般来说，在类别式称谓制中，父母与子女 
的关系与我们这里的情况颇为类似。父母为子女提供食物、衣服， 
并负责培养他们，而子女则须听从父母的管教，并协助父母干活 
儿。”®据布朗先生说，在卡列拉部落中，亲属制“首先是一种权利与 
义务相互结合的制度”。在这种亲属制中，虽然一个人对他称之为 
“父亲”的所有人都负有一定的义务，但他的这种义务主要还是局限 
在对自己的真正父亲或本房叔伯，而不会涉及到某个远房叔伯。至 
于其他各种亲属关系，也都是这种情况。 

在类别式称谓制中，诸如父母这样的称谓显然是很笼统的。 
其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种事实 ：这些 称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婴幼 
儿的咿呀之声转变而来的。而婴幼儿又习惯于对与父亲年纪相仿 
的所有男人或与母亲年纪相仿的所有女人使用同一种 称呼; 此外， 
还有两位美国人专门就奥马哈族印第安人的情况提出一种解释。 
这两位作者认为，对父母的称谓被应用于“可称之为潜在亲属的 
人，即根据部落通婚习俗可以结为亲属关系的人。如果一个男人 
的妻子有姐妹数人，那么，这些姐妹就同那个男子有一种潜在的亲 
属关系；因为她们或者是在其姐有生之年，或者是在其姐死后，都 
有可能成为那个男子的妻子。”而根据部落习俗 ，一 个男子也有义 
务续娶亡兄之妻。“由于这些潜在的亲属关系，孩子们便会称其父 
可能续娶的所有女人为‘母亲，，称父亲的所有兄弟为‘父亲，。” 0) 
259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亲属分类与超越小家庭范围的、强而 
有力的亲属纽带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未开化民族中 


① Idem，in Hastings, op. cit. vii. 705. 

② Alice Fletcher and La Flesche, “The Omaha Tribe”，in A?in. Rep. Bur, A~ 
merican Ethnol. vol, xxvii.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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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看到，它缩小了家人与其他亲属在亲属地位上的差别。但是， 
我们并不能由此就推断说，以前有过某种社会组织，在其内部，父 
亲与叔伯、舅舅，母亲与姨母、姑母，均没有社会职能上的 区别； 或 
者说，在其内部不存在目前这种类型的家庭。我们更不能断言，刚 
才所谈的亲属分类情况就是这种社会组织的遗存。现实的社会状 
况可以为我们理解亲属称谓提供某种 启迪； 但是，如果反过来，以 
某些亲属称谓来推断历史上曾存在过某种社会状况，那么，这种推 
断大抵上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这里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发现某个或某些亲属称谓 
总是同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并不能因 
此就说后者是前者之因，正如闪电并不是引起打雷的原因一样。 
两者可能是同一原因之果。我们常常见到的类别式称谓制与外婚 
禁律的共存现象，即是其中一例。类别式亲属称谓并不一定就是 
由外婚禁律所产生的。强烈的亲属之情固然可以将堂表兄弟姐妹 
归为亲兄弟姐妹 一类；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亲情也可以将堂表兄弟 
姐妹间的性交定为乱伦。这样看来，如果某个类别式称谓与某种 
社会惯例或社会制度作为同一原因的两个结果并存在一起，那么， 

我们并不能因为在某个地方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断言这里 
以前一定出现过另一结果。即使某种亲属称谓与某种特定的亲属 
职能确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也不能证明，哪里使用这种称谓，哪里 
以前就曾存在过这种社会职能。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后者 
可以有不同的起因。我们知道，在梅克奥，舅舅有给外甥围第一块 
遮阴布的职责，但他却没有专门的称谓，而是与孩子的父亲归为一 
类。假如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如里弗斯博士提岀的一般规律所示， 

舅舅有自己的专门称谓，那也不能证明 ：只要 舅舅有自己的专门称 2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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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即使这种情况就发生在邻近的海岛上），他就一定有义务要给 
外甥围遮阴布。专门的称谓仅是泛泛地表示 ：舅甥 关系与父子关 
系有所不同。这种含义显然是空洞无物的，我们根本无法从中了 
解有关过去或现在的任何情况。 


但是，有人却认为，类别式称谓从某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关 
古代社会状况的某些材料。我们先来看一个事例，里弗斯博士认 
为这个事例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美拉尼西亚的某些岛 
屿上，人们实行一种交表婚。所谓交表婚，即指一个男子同舅舅的 
女儿或同姑姑的女儿通婚。里弗斯博士发现，那里的交表婚习俗 
总是与一种“宛若从这种婚姻形式中得来的”亲属称谓相伴随 。 CD 
例如，在斐济的姆鲍方言中 , vungo 一词用于表示舅舅、姑父和岳 
父。 nganei —词用于表示舅母、姑母和岳母。男子对姑舅的儿子 
以及对妻子的兄弟和姐妹的丈夫统称 tavel。ndavola 一词则有两 
用，一是用来称呼与自己性别不同的姑舅表亲，二是男子用以称呼 
妻子的姐妹和兄弟的妻子，女子用以称呼丈夫的兄弟和姐妹的丈 
夫。里弗斯博士说 ：“如 果说交表婚已成为姆鲍人中一种既成的习 
俗的话，那么，其称谓制中的每一称谓都是其直接的、不可避免的 
结果。”接着，他又断言，如果在任何其他民族中发现到这一称谓制 
的所有这些特点，那就没有理由怀疑这里以前曾有过交表婚。这 
是因为，“人们几乎不能想像，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其他条件 （无论 
261 是社会条件或心理条件）能够造成亲属称谓的这种古怪的混用情 
况。”②同样，在南印度各民族所使用的各种主要语言中，也有三种 


① Rivers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22 

② Ibid-,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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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亲属称谓“完全像是从交表婚中得来的”。就我们所知，使 
用这些称谓的绝大多数民族，现在都已不再实行这种婚姻形式了。 
但是，这种婚姻形式在南印度的很多地区仍有人实行。于是，便有 
人对我们说，交表婚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这类亲属称谓无 
疑就是古代这种社会状况的遗存。① 

里弗斯博士的结论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 ：如果 在实行 
交表婚的地方同时发现“宛若从这种婚姻形式中得来的”亲属称 
谓，那么，这种亲属称谓就一定是出于交表婚。而我则认为，很难 
说这种亲属称谓是交表婚所产生的结果。里弗斯博士本人曾说， 

虽然所有据称实行这种婚姻的民族都使用类别式亲属称谓，但通 
婚的双方一般来说并不是广义的类别式意义上的交表亲，而是‘‘亲 
兄弟和亲姐妹”的子女。据说，古代阿拉伯人称自己心爱的人为 
binfamm (即叔伯姐妹），称自己的岳父为 ' amm (即叔伯），虽然他们 
并不是血亲关系。如果说真是血亲，那么原因是很清楚的， g 卩人们 
可以同自己的 binfamm 成亲。可是，不太清楚的则是，斐济人只 
同某个群体中的一个成员的女儿结婚，但他们却称很多男人 （舅 
舅、姑父、岳父）为 vungo , 称很多女人（姑母、舅母、岳母）为 ng a - 
nei 。 我敢说，我们对称谓问题还需要有一种比里弗斯博士的解释 262 
更为自然的解释。在斐济以及其他一些实行交表婚的地方，男子 
不得与叔伯姐妹或姨表姐妹成亲，而只能娶类别式意义上的交表 
亲，实际上所娶的多是自己姑母的女儿或是舅舅的女儿。一个男 
子可以通过婚姻同某些人结为亲属，而不能以此同另一些人结为 
亲属。他与这两类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此便往往以不同的称 


① Ibid, p. 47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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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对他们加以区分。换言之，用什么称谓并不是出于通常意义上 
的交表婚习俗，而仅仅是与类别式意义上的交表亲通婚有关。这 
种解释把现实存在的广义的类别式称谓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交表 
婚习俗协调了起来。这种解释还讲清这样一个事实， 即：某 种类似 
于在实行交表婚的民族中所使用的称谓，也可见之于很多不实行 


交表婚，但在关于哪类从表亲可以通婚、哪类从表亲不能通婚的规 


定上却与前者不谋而合的民族。而且，用这种解释分析这一事实， 
无需假定这些民族以前曾有过交表婚的习俗。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大的长处。有的理论可以通过现实情况，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讲 
清某一社会现象；有的理论则是把某一社会现象解释为某种历史 
状态的遗存，而这种历史状态本身还是一种假说。显然，前者要比 
后者高明一些。这里还想再讲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里弗斯博 
士曾把某种亲属称谓“作为交表婚的证据”，又说这种交表婚据他 
所知只存在于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两个部落 之中。 但这种称谓却在 
北美很多印第安部落中都有发现。因此，他也承认，现有证据尚不 
能令人信服。 ® 

有人可能觉得，我在一个不太重要的细节上占用了太多的篇 
幅。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具体情况，而是研 
究这些具体情况的方法。我认为，自己对摩尔根学派的态度是公 
平的。我为批评摩尔根学派所选择的例证，正是该学派最严谨、最 
下功夫的代表人物认为能够最清楚、最令人信服地表明类别式称 
谓依赖于婚姻形式这一论点的例证。里弗斯博士甚至怀疑，除了 
用大量的材料加以证实外，“在整个科学的范围内，我们是否还能 


① Rivers f Kinship a?id Social 0rganisation , p. 49 sqq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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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个更使人信服的办法，以说明一种现象是以另一种现象为 
条件的。” $就我而言，我一直想说明的是，即使两种或更多的亲属 
共用一种称谓的 aT 象，确同与此现象多少合拍的婚姻形式共生共 
存，也不能证明这种婚姻形式就是这种称谓的起因。再则，如果在 
某个地方只发现这种共同称谓单独存在的话，又该做何解释呢？ 
里弗斯博士认为，“我们可以说，两种亲属共用一种称谓这一现象 
很可能是某一婚姻形式的遗存。如果在某一文化中发现有这种遗 
存现象，那么，这种文化与现在仍实行这种婚姻形式的民族的文化 
在总体上越相近，遗存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但是我认为，这种 
防备別人批评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有二 ：首先 ，共存关系 
并非因果关系;其次，类别式称谓在不同的情况下可有不同的起 
因。不过，里弗斯博士的这一说法同他的其他很多论述一样，表明 
他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摩尔根的大多数 
追随者，如同这位大师本人一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却是如此漫不 264 
经心。例如，科勒教授曾发现，在瓦查加人中，男子对姑母和对姐 
妹使用同一称谓。于是，他立即 断言： 这种情况肯定是历史上侄儿 
娶姑母这一习俗的遗存形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根据这种逻 
辑，从下面一些有关欧洲亲属称谓的事实中，将会得出有关欧洲早 
期婚俗的何种推论，这将是很有意思的。在17世纪的英语中， 
nephew (侄儿、外甥）一词常常用于表示孙子或外孙；而 n i ece (侄 
女、外甥女）一词也用来表示孙女或外孙女。在丹麦语中 ， nee f 一 
词可以表示侄儿、外甥或从表兄弟以及这些亲属的后代，亦可表示 


① Ibid^ p. 25. 

② Ibid-,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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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外甥女或从表姐妹的 后代； nicht —词可以表示侄女、外甥女 
或从表姐妹，以及这些亲属的后代，亦可表示侄儿、外甥或从表兄 
弟的后代。在这里，同一种称谓可用于三种或更多辈分的亲属。 
拉丁文中的 nepos —词既表示孙子，又表示侄子。希罗多德也曾 
使用词分别表示侄儿和从表兄弟。 

265 如果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亲属使用同一亲属称谓的情况果真 

是某种古代婚姻形式的反映，那么，从英语的称谓就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有趣的 推论: 英格兰人曾有过兄妹通婚的习俗。在英语中，对 
叔伯和舅舅同用 uncle 一词； 对姑母和姨母同用 aunt 一词； 对祖 
父和外祖父同用 grand - father —词； 对祖母和外祖母同用 grand - 
mother —词； 对叔伯的儿女和舅舅的儿女以及姑母的儿女和姨母 
的儿女同用 cousin 一 1 词；对侄儿和外甥同用 nephew —'词；对侄女 
和外甥女同用 niece 一词；对孙子和外孙同用 grandson —'词，对孙 
女和外孙女同用 granddanghter —词。如果我们假设对几种亲属 
关系使用同一称谓即表明这几种亲属关系曾同时集于一人之身， 
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 结论： 在过去，父亲的兄弟姐妹亦即母 
亲的兄弟姐妹，父亲的父母亦即母亲的父母，父亲的侄儿女亦即母 
亲的侄儿女，父亲的外甥、外甥女亦即母亲的外甥、外甥女，兄弟的 
子女亦即姐妹的子女，儿子的子女亦即女儿的子女。当然，英语中 
也有表示岳父、岳母、姻兄弟、姻姐妹、女婿、儿媳之类的称谓。但 
是，这些称谓在兄妹通婚的时代也同样用得上，因为有的男子没有 
姐妹可娶，有的女子没有兄弟可嫁，而他们又不大可能因此而终生 
独身。夏威夷人据说还保留着史前的“血缘婚姻，’，按理不会有关 
于姻亲的称谓；其实不然，他们也有这类称谓。而且，对于我们所 

266 说的“姻兄弟’’一词，他们有两种叫法，一种是男子用来称呼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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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和姐妹的丈夫的，另一种是女子用来称呼丈夫的兄弟和姐妹 
的丈夫的。但是，即使现在，在英语的日常用语中，岳父岳母仍被 
称为“父亲”、“母 亲”; 姻兄弟和姻姐妹仍被称作“兄弟”、“姐妹”（不 
过，里弗斯博士似乎认为，这种叫法与禁止续娶亡妻姐妹的规定有 
关）； 女婿、儿媳仍被称作“儿子”、“女儿”。而且，如果一个人想同 
妻子的叔伯、舅舅、姑母、姨母搞好关系的话，也会称之为“叔伯”、 
“舅舅”、“姑母”、“姨母”。这样，从英语的亲属称谓中就可以推导 
出一种很可笑的说 法：即 兄妹通婚发生于相当晚近的时代。其依 
据正如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过的，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拉丁人的 
亲属称谓制度中，原本是有叔伯、舅舅之分和姑母、姨母之分的。 
不过，这种说法可以引来很多麻烦。因为这样一来，也就给了历史 
学家在这方面的发言权。但是，研究未开化社会历史的人在从亲 
属制度中推导出什么结论时，是不会对这种干预有什么顾忌的。 

按照里弗斯博士的说法，历史学家在亲属制度中可以找到“活化 
石，即有关古代社会制度的隐蔽材料”。① 

根据某种称谓可用于不同亲属关系，就断言以前存在过某种 
婚姻形式，这乃是一种谬见。其谬误就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认 
为： 对不同亲属使用同一种称谓，就意味着将这些不同的亲属关系 
汇集于一人之身。实际上，一种类别式称谓在使用时，相当于两种 
说明式称谓。如果我说，某甲是某乙的叔叔和舅舅，那么，我们马 
上就会想 到：某 乙乃兄妹通婚所生。但是，如果我说，某甲是某乙 
的 uncle ， 那么，情况就不同了。道理很简单 ：因为 uncle 的意思是 
叔伯寧舅舅，而不是叔伯等舅舅。某些认定类别式称谓制可以证 26 7 


① Rivers,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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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或群婚的人，就会感到更加混乱。 
他们以为，一种类別式称谓， g 卩代表一种说明式称谓，但这种称谓 
可用于各种不同的 亲属； 因为这些亲属中的任何人，实际上都体现 
了这一称谓所表达的所有亲属关系。有人争辩说 ：父亲 、父亲的兄 
弟和从表兄弟之所以被称以同一称谓，以及在夏威夷式称谓制中， 
母亲的兄弟和从表兄弟之所以也被称以同一称谓，是因为人们不 
清楚其中哪一位才是说明式称谓意义上的 父亲； 亲兄弟和从表兄 
弟、亲姐妹和从表姐妹之所以被称以同一称谓，是因为人们不清楚 
谁是亲兄弟、亲姐妹，谁是从表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只 
要看看下列事实，这种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在类别式称谓制 
中，一个人对母亲以及母亲的姐妹和从表姐妹，以及在夏威夷式称 
谓制中，对父亲的姐妹和从表姐妹，均使用同一 称谓； 而且，妇女对 
自己亲生的儿女以及自己姐妹和从表姐妹所生的儿女，也使用同 
一称谓。我们可以想见，一个蒙昧部落的人可以因为不清楚自己 
的生父是谁而称好几个男人为父亲，但决不会因为不清楚自己的 
生母是谁而称好几个女人为 母亲； 一 个女人如果称其他女人的儿 
女为自己的儿女，那也决不会是因为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的生母。 

不过，里弗斯博士认为，对于这种辩驳，可以有两种解释。他 

说，“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 ：原来 也曾有过一种专门反映母子（女） 

个体关系的称谓，但是后来经过演变，含义逐渐扩展，遂与其他一 

些亲属称谓相结合。此外还有一种解释，他认为可能更加切合实 

际，即在我们可以想见的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在亲属制度处于发 

268 展的过程中，母子（女）间的特殊关系很难持续到断乳期之后。当 

孩子开始学到较多的亲属称谓的时候，母子就已经不在一起了。 

而且，“更可能的情况 是：在 文化发展的这种早期阶段上，哺乳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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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可能是由婴儿的母亲和部落中的其他妇女共同担当的；而 
且，在孩子断奶时，他可能还分不清在部落中谁是自己的生母，谁 
是喂养他的其他妇女。”①第一种解释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而 
第二种解释简直是更加离奇。世界上哪里有婴儿刚刚断奶即被从 
母亲身边带走或被母亲遗弃的习俗呢？即使是出于对群婚制度的 
衷情而编造出这样一个地方，即使孩子们都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也 
断不会有不认识自己亲生儿女的母亲。 

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也支持群婚说。而且，他认为，不借助里 
弗斯博士的那些说法，也可以拯救群婚说。他说，人们之所以对一 
个人竟会被当作很多母亲的孩子这件事难以理解，其原因“仅仅在 
于，我们把自己所说的 4 母亲’一词，同实行类别式称谓制的未开化 
民族所使用的与此相当但却不相等同的称谓混淆起来了。我们所 
说的 4 母亲’是指生育孩子的妇女，而澳大利亚的蒙昧部落所说的 
‘母亲’是指同一群男人和女人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妇女，而不管 
这些人中是否有她所生养的。即使她尚在襁褓之中，也仍是这些 
人的‘母亲如果说“母亲”一词都可以与血缘之意无关的话， 
那么，“父亲”一词又何以一定要与血缘之意有关呢？如果说“母 
亲”一词可用于称呼一位明明未曾生过孩子的妇女，那么，“父亲” 
一词又何以要有“生父”之意呢？弗雷泽的解释实际上是承认，类269 
别式称谓并不是血缘关系的标志。他自己也曾 说过： “类别式制度 
的基础是婚姻关系，而不是生养关系。”③ 

有人特别强调这样 一点： 澳大利亚土著人对于自己实际娶有 


① Rivers in Anthropolog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E. B. Tylor, p. 317. 

②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i, 304. 

③ Ibid, i. 305. 


237 


的女人和在法律上可以娶有的所有女人（却“属于该群体”的女 
人），均使用同一称谓。于是，有人就把这说成是古代群婚制的一 
种遗迹。同样被说成是古代群婚制遗迹的，还有这样一种更为普 
遍的情况，即在世界各地很多民族所实行的类别式称谓制中，从男 
子方面说，妻子的姐妹以及兄弟的妻子在称谓上均与妻子划为一 
类；同样，从女人方面说，姐妹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兄弟也与丈夫划 
为一类。不过，弗雷泽就类别式制度中的“母亲”这一称谓所说的 
警言，同样也适用于类别式制度中的“妻子”这一称谓。也就 是说： 
我们不能把我们所说的“妻子”一词，同“实行类别式称谓制的未开 
化民族所使用的与此相当但却不相等同的称谓，，混淆起来。他们 
虽然对我们所说的“妻子”和其他一些女人均使用同一称谓，但这 
并非是起因于古代的群婚，而仅仅是因为一个男子对于他可以娶 
有的女人和不可娶有的女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关系。对于这种情 
况，我将在关于群婚的一章中还会详细谈到。我认为，这种情况证 
实了我在前面所讲的一种说法，即某些类别式称谓是与交表婚并 

存的。而且在这件事上，里弗斯博士对我的这一说法似乎是完全 
同意的。 ® 

里弗斯博士对于类别式称谓依存于群婚或共夫共妻制一说所 
抱的态度，与大多数相信此说的其他人类学家所抱的态度有所不 
同。我们已经注意 到：他 曾表示，类 4 别式称谓制的特点乃起因于群 
270 婚状态；他还一直宣称，这一称谓制的某些特点显然是在共夫共妻 
的条件下产生的。不过，尽管他对类别式称谓制中的“母亲”这一 


① Rivers ，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 ii. 128 sq . 我在本书第二版中 ，已对 
这一观点做过阐述 （ p. 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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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的起源做过这种暗示，但他又说，那种认为类别式称谓制产生 
于群婚制的观点所指出的 是：这 种称谓制最初只是表明一种地位， 

而不是表明血亲和姻亲关系。他 说:“ 这些称谓所表示的是某一群 
体内部人与人的某种关系，其中只包含有最浮泛的血缘观念。” ® 
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认为，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对的。现在，就让我 
们再回到我们所谈的那个老问题 上：我 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 
某种亲属称谓推导出以前曾经存在过的某种社会状况。我们已经 
看到，即使我们发现某些亲属称谓总是与某种特定的制度并存，要 
做出这样的推断也是很冒险的。况且，在类别式称谓与群婚或共夫 
共妻制的关系上，并没有这种并存现象。虽然类别式称谓是极为常 
见的，但所谓“群婚”或共夫共妻制则相当罕见。里弗斯博士说，他 
从美拉尼西亚的调查中得到一些证据，“足以确认以前曾经存在过 
这种状况。这些证据即是其文化中的某些特点。如果我们把这些 
特点看作共夫共妻制的遗迹 ，一 如类别式称谓所暗示的那样，就很 
容易对其进行解释了。” ©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发现，类别式称谓依存 
于“群婚制”的证据，在澳大利亚依旧存在。但是，我在以后将会谈 
到: 无论是美拉尼西亚的称谓制，还是澳大利亚的称谓制，均不符合 
在实行这种称谓制的民族中所存在的或据认为曾经存在过的那种 
“群婚”或共夫共妻形式。而且，即便相符合的话，若断言各民族实 
行的类别式称谓制均导源于“群婚”或共夫共妻制，在方法论上也是271 
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按照里弗斯博士制定的某些准则来衡量，这 
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里弗斯博士说 过：“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或 


① Idem, in Anthropolog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E. B, Ty/or, pp. 319, 322. 
@ Rivers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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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的隔绝，若是根据某一称谓制的某些特点可能来源于某一婚 
姻形式这一点，就推断说古代曾经存在过这种婚姻形式，那也是不 
能令人信服的。” 1)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即是其中的一例。 
然而，里弗斯博士本人却又认为，类别式称谓制可能起源于以群婚 
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似乎是相当普遍或近乎普遍地 
存在过。不过后来，他对这一观点已作修正。 

还有一件事我也始终无法理解。里弗斯博士认为，有关夫妻 
的类别式称谓，并不能证明这些称谓就是共夫共妻制的遗存 形式； 
比较贴近自然的解释是 ：这些 称谓反映出历史上某些男人与某些 
女人作为潜在夫妻所处的一种地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类别式 
称谓制又怎么能被视为共夫共妻制的结果呢？有关夫妻的称谓尚 
且如此，其他称谓又怎么可以证明世界上存在着或存在过某群男 
子对于某群女子的性关系呢？如果说这些称谓所表示的乃是—定 
的社会关系，其中只包含有“最浮泛的血缘观念”，那么，所谓类别 
式称谓制产生于群婚或共夫共妻制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如同每个 
人的生父都是很明确的一样，类别式称谓所反映的血亲类别和亲 
等也一定是很明确的。这些称谓虽说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关系，但 
可能从一开始，也反映了一般性的血缘观念，因为它们首先是作为 
亲属称谓来使用的。不过，如果说这些称谓是对某种实际的或假 
定的亲属关系的“说明”，那是完全不能令人相 信的。 

有人曾争辩说，假若类别式称谓不能反映一定的亲属关系，那 
么’实行类别式称谓制的民族对于这种亲属关系也就没有任何称 
272 谓可言了。这种说法不值一驳。英国人除了对最亲近的亲属之 


① Ibid,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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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其他亲属均使用类别式称谓。但是，当他们想指称任何特定 
的亲属关系时，总是有办法加以表达的。未开化民族也是这样。 
华盛顿 • 马修斯先生在谈到达科他部落所属的希达察印第安人时 
写道： “当他们想区分生父和叔伯时，就对生父使用一个形容词 

ha ’ ti 来加以说明， ha ’ ti 意即‘真正的’。 . 虽然人们对于生母和 

姨母往往都是使用相同的称谓，但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用以指称生 
母的词。表示妻子的词有两个，一个是指实际所娶的妻子，另一个 
则兼有 二义： 既指实际所娶的妻子，也指我们可以称之为‘潜在妻 
子’的人，即妻子的姐妹。……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某些称谓有很 
大的宽泛性，就以为他们对于亲属的远近亲疏毫无分辨。他们对 
于某一亲属关系，如果没有单一的词可以表示，那就用两三个词组 
成一个复合词来代替。” ® 据科德林顿博士说，在班克斯群岛的莫 
塔岛上，人们对父母分别称为 tamai 和 veve 。 但这两种称谓也用 
来称呼“所有与父母同辈的、关系很‘近’的亲属”。不过，对这两种 
称谓的泛用，“丝毫也不表示他们真的把很多人全都看作是自己的 
生父和生母。在没有舅舅这一特定亲属关系介入的情况下，人们 
情愿使用同一词称呼父亲和叔伯，使用同一个词称呼母亲和姨母， 

但称呼者心中对于谁是亲生父母并不含糊。如果有人对此发生误 
解，他们还会这样 解释： ‘我的亲生子女叫做 tur natuk , 他的生父 
叫 tur tamana ; 而 tur tasina 所指的是他的亲兄弟，不是叔伯兄 
弟”。 ® 毛利人使用这一称谓称呼父亲、叔伯以及父亲的叔 
伯兄弟，但他们也有专指生父的称谓， g 卩 papara ， 只是不常用而273 


① Matthews, 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 to the Hidatsa Indians, p. 57, 

② Codrington ，Melanesians ^ p. 3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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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据布朗先生讲，在卡列拉部落中，每一种称谓都有我们所说的 
基本意义或特定意义。这同英语中亲属称谓的使用情况非常相 
似。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一个人可以对很多人使用 mama 的称谓， 
但如果有人问他“谁是你 mama ”， 他就会立即说出自己生父的名 
字。如果他在孩提时即已丧父，则会说出自己养父的名字。这是 
因为，一个人最亲近的长辈男性不一定就是生父，而是幼时养育过 
他的人^斯潘塞和吉伦两位先生强调指出，在他们调查过的澳大 
利亚中部的土著部落中，“男子的特定妻子并没有专门的称谓，而 
是与该群体中的其他妇女共用一个一般性的称谓，而这些拥有同 
一称谓的妇女，正是该男子可以合法娶之为妻 的人； 除了这些人之 
夕卜，他不得另娶其他女人。，但是，据施特雷洛讲，阿兰达人虽然 
对自己实际的妻子和潜在的妻子都用 noa 这一称谓，但他们对前 
者还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即 noatja ( noa 和 atja 的结合形式）。而 
据舒尔策讲，芬克河畔的土著人也称自己的实际妻子为 noa ihja 。 

最后，我想请那些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类别式称谓制 
起源于群婚的人，考虑一下斯潘塞和吉伦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所作 
的这样一段有趣的 记述： 在澳大利亚的很多部落中，人们并不知道 
生儿育女的事是由性交所致。如果说在其类别式称谓形成之初， 
人们对此事也同样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事情便很明显，对于父亲 
m 以及与父亲划归一类的男子的称谓，以及推而广之，对于所有父系 
亲属的称谓，都不可能与实际的或假定的血缘关系有任何关联。 
由此可见，从有关血亲的类别式称谓中得出的、用以支撑群婚理论 
的最后一个论据，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①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pp. 95, 9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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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在本章中所提出的各种理由，如果说类别式称谓制并 
不能表明以前曾经实行过群婚或共夫共妻制的话，那么，实行类别 
式称谓制，同样也不能表明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或绝对的 
乱交状态。而且，退一步讲，即使类别式称谓制真能说明以前存在 
过绝对的乱交状态，也不能证明这样一种状态在人类的社会发展 
中曾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其理由是，我们无法确知类别式称谓制 
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实行过，虽然有人做过这样的猜测。此外，我 
们也不能确知在实行类别式称谓制的民族中，这种称谓制就一定 
是其最早的称谓制。恰恰相反，如果说人类最早是以家庭或小家 
庭群体为生活单位的话，那么，类别式称请制就不大可能是最初的 
称谓制，而是在家庭扩大为家族之后才形成的称谓制。 

最近，有人极力申辩 说：“ 亲属制度为我们研究各种社会制度 
的历史”(其中包括研究婚姻制度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 
的工具”，因此，研究亲属制度“对于丰富我们有关史前社会的知识 
是十分必要的”。①但是，在我看来，以亲属称谓制度为手段探索 
古代婚俗秘密的努力，尽管投人了大量的精力和才智，但迄今所得 
到的只是讹误，而不是正确的认识。 


① Rivers f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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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孭 ” 和 : 到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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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瑞士法学家巴霍芬博士发表了一部学术巨著，提请 
人们注意古代某些民族曾经盛行母权制的事实。此外，他还部分 
地根据古人的史实记述，同时也根据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得岀 
结 论说： 在世界各地全都是母权制出现在前，父权制兴起在后。又 
过了几年，麦克伦南则主要是根据他对近代民族学材料的研究，独 
立地提出了同样的假说。但是，巴霍芬是把母权解释为妇女至上 
的产物，而麦克伦南则把他所谓的“母方单系亲属制”归因于古代 
实行乱交或一妻多夫制所导致的生父不确定性。他说 ：“在 这个问 
276 题上，除了生父的不确定性之外，用其他任何解释都无法讲通父系 
亲属制何以迟迟未能实行。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 断言： 人们以 
前是很难确认生 父的； 以前曾在不同程度上盛行男女乱交。生父 
的不确定性与母方单系亲属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 
果联系。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其一，便可以推知其 
二。” ® 这一观点已为很多后来者所接受。其中最为晚近的一位是 
布洛克博士，他就这样说过，母权“是生父不确定性的典型表现形 


① McLennan ,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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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生父的不确定性则为两性乱交所致” 。® 

近年来，“母权”一词已为英美人类学家所接受，因此我们这里 
也不妨拿来一用。但有一点应当明确：“母权” （ mother - right ) —词 
并不等同于“女家长制” （ matriarchy ) 或“女性统治” （ mother - 
rule ) 0 母权的含义 是：世 系完全从母亲一方来 计算； 一个人生来 
就属于母亲所在的社会群体（诸如氏族或其他什么群体），而不是 
属于父亲所在的社会群体。当然，由此也带来一些特定的权利与 
义务。但是，财产和地位的继承却并不都是依从于这一继嗣途径。 
在实行母系继嗣制的地方，男子的直接继承人往往是他的同母兄 
弟或姨表兄弟，而不是他自己的 儿子； 但是，在有些民族的母权制 
中，也有以父传子的方式继承财产和地位的情况。 

据说，在很多实行母权制的民族中，舅舅对外甥拥有比其父亲 
还大的权力，或者说，父亲的权威很低，甚至于没有任何权威。但 
是，正如我在前面讲过的，对于这种认为舅舅拥有无限权力而父亲 
则毫无地位的说法，我们不可盲目听信。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在大 
多数实行母系继嗣制的民族中，父亲分明是一家之主。另一方面， 
在有些实行父系继嗣制的民族中，舅舅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就有这种情况。在那里，舅舅和外甥之 
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外甥举办各种仪礼时.舅舅所起的作用尤 
为突出。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科伊塔人中，虽然世系是按父亲一方 277 
来计算的，但男孩子们却总是在舅舅的园圃里帮舅舅干活，而舅舅 
的权威据说也比父亲或叔伯大。一名男子可以不跟父亲或叔伯外 
出，却总是顺从地陪着舅舅出去。在东南非实行父系制的聪加人 


① Bloch , Sexual Li fe o f Our Time<,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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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然“父亲的权力是至髙无上的”，但是人们在其一生中总是受 
到舅舅的特别关照。男孩在断奶之后，就会住到母亲娘家，一住就 
是很多年。女孩有时也在母亲娘家居住，直到长大以后才回去，而 
且，当女孩出嫁时，舅舅有权索要她所得到的全部聘金。母系制常 
常伴随以从妻居婚姻，即婚后夫妇双方都同女方的家人住在一起。 
但是，也有母系制与从夫居婚姻相伴随的事例，而且为数很多。 


因此，在我看来，“母权”只有一个稳固不变的特点，这就是世 
系从母亲一方来计算，而不是从父亲一方来计算。当然，母系制常 
常也同其他一些习俗结合在一起，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 
正如我在前面曾经讲过的那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目前 
实行母系制的民族，过去也都实行过这样一些习俗。此外，我们也 
不能因为在某个实行父系制的民族中，做舅舅的享有的某种显赫 
地位，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民族以前曾经实行过母系制。不论是 
从父亲一方计算世系，还是从母亲一方计算世系，都不等于说，人 
们对另一方中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可以忽略不计^ 

278 母权在未开化部落中是广泛存在的，而父权也同样如是。© 

此外，还有很多低级部落，所实行的既非母系制，也非父系制，或者 
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在很多地方，只盛行一种继嗣制，要么是父权 
制，要么是母权制。但是，人们往往也可以看 到：在 属于同一种族 
系统或处于同一文明发展水平的两个相邻部落中 ，一 个实行的是 


①在我撰写本书第1版时，母权说甚为流行。当时，人类学界的头面人物对于此 
说大多极为推崇。因此，我觉 得有必要列一 个表，举出未幵化世界中从父亲一方计算 
世系或以父传子的途径继承财产和地位的民族 （见第 98 页）。 但是，由于父权制或母 
权制的一般分布状况并不影响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版中便没 有再收 
人这个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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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而另一个实行的则是母权制。很多晚近的作者都接受了 
巴霍芬和麦克伦南的说法，以为母权制在世界各地均先于父权制。 
哈特兰博士即是其中之一，他甚至宣称：人类学家在过去半个世纪279 
的调査结果表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对于把母权制看作一个普 


遍存在的历史阶段的说法，我在本书的前几版中已作过批判。现 
在我则认为，支持这种说法的势头已越来越小了。这一方面是由 
于人们对事实的了解越来越清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越来越多的 
人对于各门学科（包括人类学）中一些没有道理的说法，已不愿再 
盲目听信了。 

哈特兰博士写道 ：“我 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实行母系制的 
民族中，没有一例表明以前曾存在过父系制，而相反的情况却可见 
诸世界各地。当然，在实行父系制的民族中，有些也不曾留下母系 
制的痕迹。但是，仅仅根据这些事例，是完全不足以否定母权阶段 
先于父权阶段之说的，甚至也不能就此以推卸举证的责任 ”0) 我 
以为’谁要坚持认为以前曾存在过某种现在不存在的事物，谁就负 
有举证的 责任； 而承认自己对过去的事物不了解的人，是不负有举 
证责任的。否则的话，任何杜撰之说，只要不能被人反证，就都可 2S0 
以被宣布为真理。至于说到在世界各地的很多民族中，都可以看 
到父权制中含有母权制先前存在的迹象，我承认确有这种情况；但 
是，我也常常发现，这种所谓的“ 迹象” ，是由某些武断的推论所构 
成的，而这些推论又是从某些被说成是母权制遗迹的习俗中得来 
的。至于说现在还没有人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曾有过 
父系制向母系制的过渡，这也许是实际 情况； 但是，美国民族学家 


① Hartland, Primitive Paternity , i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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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指出，他们曾发现过有关这种过渡的事例。此外，他们还发现， 
有的母系氏族制是从过去根本不存在任何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 


据博厄斯博士说，夸扣特尔部落即属前一种情况。他们过去 


实行的是一种纯粹的父系制，但后来，在实行母系制的相邻部落的 
影响下，采行了一条纯属母系制的继嗣规则，不过，这一规则仅仅 
是以丈夫为媒介发生作用。博厄斯博士说，妇女出嫁时，便将其 
父的地位和特权作为嫁妆带给丈夫，但是，丈夫本人却不得享用， 
而只能将它传给自己的儿子。” ® 斯旺顿博士写 道：“ 母系氏族制并 
不是原初的制度。对于北太平洋地区的研究使我们 确信： 母系氏 
族制是自我演化而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是在纳斯河和斯基纳 
河交汇处的一小片地区内发展起来的。当欧洲人发现该地的部落 
时，这种母系氏族制正同时向南北及内地扩展。富克斯关于霍皮 
氏族的研究，以及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纳瓦霍文化与普埃布洛文 
化之间关系的种种情况，都表明，西南地区曾发生过这种演变。，，② 
如果说母权制在世界各地均先于父权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应 
当发现，母权制最盛行于那些最落后的蒙昧部落。但事实上并非 
281 如此。施米特神父说过，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俾格米诸部落 
的社会组织形式似乎是父权制。在卡拉哈里沙漠属于布须曼人一 
个支系的奥因人中，一个人的财产是由其长子继承的，虽然他们并 
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在中非的俾格米人中，也是由儿子继承父 
亲的财产。在马来半岛的野蛮部落中，也不曾发现母权制的痕迹。 


① Boa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Kwakiutl Indians •” 
in Ann . Rep.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1895 ， p. 334. sq. 

② Swanton，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N. S. vii. 67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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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摩根曾 说:“ 萨凯人是以父系家庭形式生活的。全家人都得服 
从父亲的权威，父亲在家庭中除了对其子女不得任意杀害外，拥有 
一切权力。” ® 据谢登伯格说，在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中，家庭生活 
同样也具有男性家长制的特点，父亲对于家庭成员拥有不受限制 
的权力。在苏门答腊南部的库布人中，则是由丈夫继承妻子的财 
产，由妻子继承丈夫的财产，或是由子女继承父母的财产。塞利格 
曼博士发现 ：在维 达人中，有些地方实行的是母系制，有些地方实 
行的是父系制，尽管后者不如前者那样 常见； 而在有些地方，则是 
既有父系制，又有母系制。“父亲个人财产的大部分，似乎是由已 
成年的儿子来继承的，但其女婿显然也有权分得一些 。” © 根据萨 
拉森博士的说法，很难断言维达人实行的就是父权制或就是母权 
制。不过，要在二者之中必择其一的话，他们的情况还是更加倾向 
于父权制。据托马斯先生说，在澳大利亚实行“二分亲属组织，，制 282 
度的部落所居住的地区，从大体上讲，也就是除去沿海某些相对狭 
小的地区外，在全部已知的澳大利亚领土内，实行母系制的部落和 
实行父系制的部落近乎相等。而在该大陆其余的少数地区，继嗣 
规则则以母系制为主。 

布里奇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及火地岛上雅甘人的情况。 
他说： “子女既有责任为父亲的氏族报仇，同样也有责任为母亲的 
氏族报仇，但在世系上，则被算作父亲氏族的成员。孩子们通常既 
可以用祖父母的名字来命名，也可以用外祖父母的名字来命名。 
他们与母系亲属的关系，就如同与父系亲属的关系一样亲近。唯 


① de Morgan ， “Moeurs，Coutumes et Langages des Negritos de I'interieur de la 
presqutle Malaise/* in Bull. Societe normande de Geographie ^ vii. 421. 

② Seligman, Veddas, pp. 74. 76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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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不同只是在于，孩子们是父系氏族的必然成员，而不是母系氏 
族的必然成员。” M . 海亚德斯也曾谈到过雅甘人。他 说：“ 财产由 
尚活着的丈夫来继承，如果丈夫不在世了，则由长子继承。” 0 据戈 
登威泽博士说，在北美洲，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而言，较高的文明 
程度与父系部落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较低的文明程度与母系部 
落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倒是反过来说比较符合实际。在北美大 
陆文化最发达的两个部落（西北沿岸印第安人和易洛魁人）之中， 
世系都是从母方来计算的。其实，普埃布洛人的大多数部落亦属 
文化发达并实行母系制的部落。而另一方面，文明程度较低的所 
有部落，诸如爱斯基摩人、北方阿塔帕斯克人 （除去 受沿海文化影 
响的部落）、内地萨利什人和部分沿海萨利什人，以及华盛顿和俄 
勒冈两州的部落，不是实行父系制，就是“按父母两方”计算世系， 
“颇有现代文明的时尚”。 @ 在北美洲，母权制往往同农业的较高 
283发展程度联系在一起。斯旺顿博士就曾表示，典型的母系氏族制 
度在种植玉米的地区尤为常见。里弗斯博士也说，在非洲，母权制 
似乎多实行于以农业耕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民族，而父权制则与 
畜牧生活相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此外，霍布豪斯教 
授、惠勒先生以及金斯伯格先生也对母权制或父权制在从事狩猎、 
畜牧和农业的未开化部落中的流行情况做过统计调查。他们得出 
的结 论是: 母系制在狩猎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父系制在牧业民族中 
居主导地位，而在从事农业的民族中，母系制和父系制则近乎于平 
分秋色。但是，他们关于狩猎部落的说法显然大有商榷的余地。 


① Hyades ， “Ethnographie des Fuefriens ,in Bull. Soc. d'Anthr, Parisy ser. 
iii. vol. x. 334. 

② Golden weiser, \n American A?nhro polo gist, N. S. xiii.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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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表中所列的“低级狩猎部落”，大多数都是澳大利亚的土著 
部落。在这些部落中，被列人母系制的有18个，只有8个被列人 
父系制。在父系制栏目下，除了这8个澳大利亚部落外，不再列有 
其他任何 部落； 而在实行母系制的部落中，除了 18个澳大利亚部 
落外，还有普南人、火地人、巴图亚人、卢尚戈巴图亚人以及维达 
人。霍布豪斯等人的说法，与我在前面所谈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 
这又势必对我们各自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想，霍 


布豪斯等人关于父系制在从事畜牧业的部落中远比在从事农业的 


部落中更为普遍的结论，则无疑是正确的。这一结论自然不会给 
母系制先于父系制的说法提供任何证据。 

母权制在很多部落中的流行，并不能证明普遍乱交阶段的存 
在；即使搬用“母权制是因生父的不确定性所致”这一假说，也无济 
于事。再者，即使这一假说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现在实行母权制284 
的那些民族最初曾经处于乱交状态，甚至也不能证明他们曾经有 
过乱交阶段。在很多未开化部落中屡见不鲜的夫妻分居、女人偷 
情以及把妻子借给来客的习俗，往往足以验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精仔知其父”。英厄姆先生曾从班扎曼特卡给我写信说，实行母 
系制的巴刚果人确认，他们实行这一习俗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 
能确定生父。不过，英厄姆先生又说，对于乱交之事，巴刚果人听 
后总是感到厌恶和反感。对于其他一些实行母权制的民族来说， 

母权制也被当地人以及研究当地民族习俗的人归因于生父的不确 
定性，虽然在那些民族中，婚姻制度明明是存在着的。例如，博叙 
在谈及阿利巴穆人时曾指 出：“ 这些印第安人都是从母系来推算自 
己的世系的。他们说，他们可以确认自己在母系中的世系，因此可 
以断定血脉中流着母亲的血，但是，如果通过父系推算自己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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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不那么确定了。” ® —些早期的旅行家在谈及纳亚尔人的财 
产继承规则和马拉巴尔海岸的王位继承规则时，也曾做过类似的 


解释。在这两个事例中，这种解释可能是很在理的，其证据是.•纳 
亚尔人的两性关系极为松弛；马拉巴尔的王后常同很多婆罗门发 
生性关系。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说明，在现存的未开化部落 
285中，我们所认为的道德或不道德的性习俗，同实行父权制或母权制 
之间，究竟有什么一般性的联系。在巴雷亚人和洛安戈黑人中，据 
说偷情之事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财产却只经由母系继承。而在 
楚克奇人和南印度的托达人中，生父不确定的情况较之任何民族 
都更甚 ：前者 盛行通奸与群婚习俗，而后者对于婚前婚后的性关系 
几无任何限制，但这两个民族却是实行父权制的。哈特兰博士也 
谈到过这方面的一些事例。他同意我在本书前几版中所阐述的观 
点，即我们没有理由把母权制归因于生父的不确定性，并认为“这 
种假说是不大符合实际情况的”。哈特兰博士 写道： “母权制不仅 
见于生父不确定的情况，而且也见于生父可以确定的情况。另一 
方面，父权制不仅见于生父可以确定的情况，而且也见于生父不确 
定的情况，甚至还见于明知合法之父并非生父的情况。况且，父权 
制一般都允许其他男子为名义上的父亲生儿育女，甚至往往还有 
这种规定。因此，从历史上看，生父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导致完全从 
母方计算世系的缘由。”② 

如果说母权制并非源于生父的不确定性，那么，对母权制又当 


① Bossu , Travels through Louisiana ， p. 168. 

② Hartland, Primitive Paternity f i, 301 sqq. , particularly p.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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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何解释呢？或许可有这样一种解释 ：即人 们尚不知道生儿育女 
之事乃是由男女性交所致。亨利 • 梅因爵士就曾说过，身为人父 
“不同于身为人母。身为人父是需要推断才能知道的，而身为人母286 
则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 因此，父亲在生育中所起的作用，不像 
母亲的作用那样容易被人承认。 @ 当我最初接触母权制问题时， 
我很想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处于这种原始无知状态的蒙昧部落， 
于是便给住在世界各地的100多位先生（主要是传教士）写信，询 
问此事。我收到的回信虽然不多，但没有一封可以证明人们尚不 
知道父亲在生育中所担当的角色。我曾写信给布里奇斯先生，向 
他询问火地岛上的土著人是否认为子女完全是或主要是由母亲一 
人所生。布里奇斯先生在回信中写道，据他所知，雅甘人“认为母 
亲同孩子的关系要比父亲同孩子的关系重要得多。母亲同孩子之 
间有相互扶助、相互保护以及为对方报仇的义务，而且这些义务被 
认为是很神圣的。”但是，我怀疑这里所说的并不仅仅是子女与父 
母在生理上的联系，尽管我在前面曾引用过这位先生的一段话 ， BP 
雅甘人的子女只是算作父亲氏族的成员。西姆斯博士从刚果河上 


① Maine, Dissertations on Early Lam and Customs , p. 202. 

② Cf . Lippert, DieGeschichie der Familie y pp. 5,8， 9, & 本书前几版中均收 
有这种论述；此次再版，继续予以保留。这是因为，这种论述没有涉及时间问题， gp 人 
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生育和性交之间的关系的。如果说我们的远祖每年都有— 
段交配期，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当妊娠现象如期出现时，人们就会很自然地从解剖学 
的角度将生育和性交联系起来，从而认识到性交与生育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如果说 
女人们年复一年地在某一季节之内受孕，而又不曾把受孕之事同一个月以后自己身体 
出现的征状联系起来，那么，这种说法是否还值得相 信呢？ 希普先生就曾提出过这个 
问题 P . 87) 0 他认为，即便是很多低等动物，也能预见幼仔的 出生； 
而且连很多筑巢的鸟类，也能预见到交配的结果，并为此而做准备。在他看来，“把两 

性的交合与小生命的出世联系起来，无疑要比创造别的什么理论都简单得多。 ” （ ibid .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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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的斯坦利湖畔写信告诉我，巴特克人认为，父母在生育上的作用是 
同样重要的。 A. J. 斯旺先生回信说，西坦噶尼嘻的瓦古哈人也能 
认识到父母双方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阿奇迪肯 • 霍奇森在谈到 
中非东部其他某些部落时，也是这样讲的，而这些部落的世系是按 
母系推算的。卡曾斯先生则告诉我，在西斯纳塔尔的卡非尔人看 
来，子女的出生，主要是父亲所致。 

在很多未开化部落中所发现的某些习俗，也可以清楚地说明， 
这些部落中的人是完全知道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的，即妊娠和生 
育乃是两性交合的结果。在有些民族中，只有在孩子出生之后，婚 
姻才能确立。在其他一些民族中，男女之间发生性交关系之后，如 
女方已怀孕或分娩，那么，他们就必须正式成亲。否则男方就会受 
到惩罚。有些民族还盛行一种产翁俗，即在孩子出生时，做父亲的 
必须采取某些模拟生育或坐褥的做法，其中显然包含有这样一层 
意思，即父子（女）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除此之外，在民族学文 
献中还有很多记载，虽然往往只有片言只语，但也能够清楚地说 
明，人们对于性交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了解的。 

在英属中非的约翰斯顿堡一带居住的部落认为，“胎儿是由男 
子向女子体内输人精液之后，才开始发育的。 ”0) 斐济人普遍认为， 
“女子在怀孕之前，如果曾委身于一个以上的男子，那么，其所有情 
夫就都是这个胎儿的父亲。 © 据贝斯特先生说，图霍部落的毛利 
人，“似乎对繁殖过程中的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都有所了解”，虽然 
他们也同很多其他部落一样，对久婚不孕的妇女采用各种办法使 


① Stannus，Notes on Some Tribes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 in Jour. Roy. An~ 
thr. Inst. xJ. 310. 

② Thomson, Fijians,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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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孕，如求祭司祈祷，以及诉诸“马那”（即某些树木或岩石的“神 
力”）。他们还认为，两性只有在妇女月经期的一定阶段以及月经288 
期刚过不久进行交合，女子才能受孕。这种认识可能与当地人的 
一种观点有关。当地人认为，男女之间的交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真正使妇女受孕的乃是月亮。据当地一位长者讲，他的祖先和兄 
长一直都是这样看的某些北美印第安人则认为，子女从父亲 
那里获得灵魂，从母亲那里得到肉体。当巴西的某个巴凯里人想 
告诉来访者自己是某某人的父亲时，他就会用手握住自己的生殖 
器。巴西的科罗亚多人甚至认为，子女的生命完全是父亲赋予的， 
做母亲的不过是尽了一点怀胎和抚育的责任。类似的想法，在澳 
大利亚的某些部落中也很盛行。豪伊特博士就不止一次地听当地 
人说，妇女不过是为男人照顾了一下他的孩子。珀塞尔先生曾提 
到过澳大利亚某些地区的土著部落，他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些部落， 
只是说，当男孩完成第3次成年仪式之后，“人们就要他喝别人的 
精液。这种精液取自6个年轻洁净的男女，有时则取自营地中出 
席成年仪式的所有年轻洁净的男女。”珀塞尔先生还说，在老年男 
子奄奄一息的时候，人们也给他喝这种精液。这是因为“人们认 
为，精液既然能使人降生于世，也就能使人长生不死。”②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的其他很多部落却有迥然不同 289 
的看法。阿兰达人相信，在远古时期，曾有一些圣男圣女，他们是 
各部落的首领，阿兰达人称之为“阿尔切林加” （ Alcheringa )， 他们 


① Best, 14 Lore of WhareKohanga/' in J our Polynesian Soc. xiv. 211 ， 214; xv. 
4 sqq. 

② Purcell, “Rites and Customs of Australian Aborigines”，in Verhandl. Berlin- 
er Gesellsch . Anthrop. 1893,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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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带有一些童子精灵，并将它们置放在某些地方。阿兰达人认 
为，正是这些童子精灵源源不断地进人女人的身体，并被赋予人的 


模样及先圣的灵魂而后降生于世。这种关于童子精灵进人女人身 
体的说法，在澳大利亚中部、北部、西部的各个地区相当流行，只是 
具体细节各有不同。据罗思博士说，在昆士兰北部，人们认为，“婴 
儿可能是精灵变成的，然后才来到母体中。” ® 当地的某些土著人， 
如图利河沿岸的黑人还说，女人之所以生孩子，是因为她们曾坐在 
火堆旁烤一种鲤鱼，“而这条鱼一定是孩子未来的父亲给她的”。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她们曾去林中打猎，专门抓了一种牛蛙，或是 
因为某个男人叫她们怀有身孕，或是因为她们自己做梦，梦见曾把 
一个孩子置于腹中。不过，罗思博士又补充说 ：“图 利河沿岸的黑 
人，虽然就他们自己来说，并不承认男女性交是女人怀孕的原因， 
但他们认为，就所有动物而言，怀孕却是因性交所致。这一点使他 
290 们更加 确信： 人类优越于动物。” @ 据施特雷洛讲，阿兰达人和洛里 
查人也同样了解动物交配与繁殖的因果关系。即使就人类而言， 
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种因果关系。斯潘塞和吉伦说，按照 
阿兰达、洛里査和伊尔皮拉等部落的看法，男女交合“仅仅是为了 
使母体怀上童子精灵并将其降生于世而做的一种准备。童子精灵 
早已有之，就寄居在当地的某个图腾中心”。③斯潘塞和吉伦说， 
其他一些部落也可能有这种看法，施特雷洛表示同意斯潘塞和吉 
伦的这一说法。他说，阿兰达人和洛里査人认为，男女性交可使阴 


① Roth ，North Queensland Ethnography ： Bulletin So, 5, Superstition, 
Magic t and Medicine ^ p. 23. 

② Ibid, p. 22. 

③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 p.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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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以便使女人能够接受“拉塔帕” （ ratapa ) ，即 
童子精灵。如果没有性交，女性阴道就会一直处于“闭合”状态。 

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发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英属新几内亚） 

基里维纳的土著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知识水平“正好 
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临界点。一方面，他们模糊地知道性交与妊 
娠之间有某种 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知道男人对于母体中孕育 
的新生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致使妇女妊娠的真正 
原因是“巴洛马” （ baloma ) ，即死者的灵魂。死者的灵魂要么是自 
己直接进入妇女体内，要么是被另一个“巴洛马”将它以“童子精 
灵”的形式放人妇女体内。但是，处女是不会怀孕，也不会分娩的， 

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进入处女的体内，也无法从处女的体内生出 
来。 因此，首先必须把处女的身体打开或穿通。有过较多性生活 
经历的女人，就比处女容易为童子精灵所进人。故而，当地人认 
为，两性交合的作用就在于其机械行为，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 
可缺少的作用。如果没有性交的机械作用，人们就用其他各种方 
法来扩张阴道，以便让“巴洛马”进入女子身体之中，或者让它将 
“童子精灵”置人女子体内。但是，就动物而言，基里维纳人和澳大 
利亚土著人都知道，雄雌交配是致使雌性怀孕的原因。马林诺夫 291 
斯基曾听当地人说到猪的情 况：“ 它们总是不断地交配，现在，母猪 
又要生小猪了”。②据说，在威廉一世海岸，大多数巴布亚人都懂 
得怀孕与性交的关系，虽然有些卡伊部落的妇女极力否认有这种 
关系。不过，人们认为，男人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从属性 


① Malinowski, **Baloma ,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lvi. 407. 

② Ibid ，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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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仅是将已在母体内形成的胎儿“剥离出来”而已，就像人们把 
椰子从果皮中剥离出来一样。而据托尔多伊先生讲，巴刚果人的 
西部诸部落，则是这样来解释妊娠现象 的：如 果女性的身子被男性 
的精液弄湿，就会便于死者的灵魂进入女人的体内，转世再生。 ® 
我们不能指望蒙昧部落的人们对于诸如妊娠这样复杂而隐秘 
的生理过程能够作出十分精确的解释。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那 
些未受教育的阶级，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知道性交常常导致怀孕、 
没有性交就不会怀孕之外，还能知道一些什么呢？我们也不能因 
为有人对生儿育女的事另有一番说法，就认为他们对普通的事理 
一无所知。据贝拉米先生讲，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北方马辛人中， 
“人们知道性交是生儿育女的原因所在，虽然一些怀有身孕的单身 
女子总是将受孕归因于她们吃了这种或那种东西。” © 在这种赤裸 
裸的托词背后，很可能包含有更多的东西。有关“超自然生育”的 
传说，同人们对正常情况下子女系由父母性交所生的认识，是一 
292 点儿也不矛盾的。而这些传说也并不能证明过去就没有对于正常 
生育情况的认识。一般而言，我并不认为现在有关生殖问题的各 
种说法会把我们带回到人类对于性交和妊娠的关系尚处于全然无 
知状态的远古时代。可是，哈特兰博士却坚持认为，不仅有关生育 
问题的古老传说，而且那些处于文明发展较高阶段的民族采也为 
生儿育女而经常采取一些迷信做法，都可以证明 ： “在远古时代，人 


① Torday and Joyce , Les Bushongo , p. 111 .据威克斯先生讲，巴刚果人认为， 
“在婴儿的生命中，只有其身体是新 的”；而对其 灵魂则各说 不一有 人说是 属于位 死 
者的，有人说是属于一位生者的.还有人说是属于水中精灵的 。 iAmong the Primitive 
Bakongo , p ‘ 115) 

② Seligman,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u Guinea , p.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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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普遍认为妊娠并不是因性交所致，而是另有原因。” a 但是，就我 
看来，诸如洗澡、喝水、吃鸡蛋等等迷信做法，只是说 明：人 们感到 
仅仅通过性交往往还不足以达到生儿育女的目的。 

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在其才气横溢的文章中，对于这样一个事实 


颇为重视，即基里维纳土著人的文化在巴布亚一美拉尼西亚文化中 
属于最先进的。他说，这些土著人对于生育知识的无知，“似乎说明 
这种无知在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上分布之广和持续之久，是人们以 
前未曾想到的”。②但是，对于这种无知，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却是这 
样来进行解释的 ：“对 基里维纳土著人来说，男女之间的性交乃是一 
件平常的事，几乎如同吃饭、喝水、睡觉一样。性交与怀孕这样两件 
事:一件是极其普通的、司空见惯 的事； 而另一件则是不太寻常，不 
太多见的事。对于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有什么线索可供当地人借 
以观察和注意呢？当地妇女在性交方面，几乎如同吃饭、喝水一样 
频繁; 而在其一生当中，怀孕的事只有一两次，两三次。这样，人们 
怎么能看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呢？”③我们知道，在基里维纳人中，“6 
岁以上的未婚女子一般说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寻欢作乐”，因此，马 293 
林诺夫斯基博士的解释对于像基里维纳人这样的蒙昧部落来说，可 
能是适用的。但是，我们不能以为所有蒙昧部落，甚至智力较低的 
部落，也都像基里维纳人一样对妊娠的原因一无所知。我们已经了 
解到，在很多非常原始的蒙昧部落中，女子在婚前一直都是保持童 
贞的。即便是基里维纳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也懂得妊娠与性交 
不无关系。而且，说到动物的怀孕原因，除了雌雄交配之外，他们也 


① Hartland ， Primitive Pater?uty , ch. i. sq. . particular vol. i. 154. 

② Malinowski, loc. cit. pp. 415, 418. 

③ Ibid, p.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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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无解释。为什么当说到动物的繁殖问题时，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 


说，他们对于其“生理方面”是“很了解的”，这是不是因为那里的母 
猪和母狗在性交频率上比那里的女子要少得多呢？ “当你问到动物 
的繁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 答是： 必须要有生理的条件。”但是，说到 
人的生育问题，“男女之间的性交，除了其机械作用之外，就没什么 
必要了。”0)按照马林诺夫斯基博士的说法，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仅仅 
在于 ：当人 们谈到动物时，“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生命何 
以在母体中形成这一实际问题。”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除非说动物的 
“生理条件”指的是可通过机械作用产生的条件。不管怎么说，我不 
能肯定基里维纳人关于人类生育问题的理论不曾受到头脑中原有 
的泛灵论思想的某种影响，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所持的是另一 观点。 
另外，罗思博士曾说过，图利河畔的黑人通过对于雌雄动物交配而 
使雌性动物怀孕的认识，使自己更加确信，人类是优越于动物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关于人类生育问题 的观点 就是一种原始 

的观点。我甚至觉得，他们对于人类生育问题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 
样一无所知。 

必须承认，我不大相信现在世界上还有任何蒙昧民族认为生 
294 育与性交完全无关。不过，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两种情 况：有 些民族 
认为，男子在生育上所起的作用完全是从属性的；而在另一些民族 
看来，男子似乎起着主导的、甚或是唯一的作用。这就提出一个问 
题:这类想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世系计算的方法。 

拉翁唐曾询问过加拿大的某些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实行母权 
制，所得到的回答是 ：子女 从父亲那里获得灵魂，从母亲那里得到 


① Ibid ，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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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因此，理应把母亲的姓氏一代代地传下来。拉翁唐向他们提 
出 ：“ 这种母权制的习俗似乎更说明他们清楚母亲方面的世系，而 
不太清楚父亲方面的世系。”他们听后，断然认为这种推理是很荒 
谬的。 ® 我们还听到过一种说法，认为威廉一世海岸的母权制是 
起因于母亲在生育过程中所起的至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 
清楚这是土著人自己的看法，还是局外人所作的推断。无论如何， 
我们对于土著人关于自己社会制度的解释，应抱审慎态度，不能盲 
目听信。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在谈到基里维纳的土著人时就曾指 
出，他们对于生育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多少社会学方面的意义，而 
且，这种认识也“并没有对土著人的亲属观念产生任何影响”。 @ 
此外，就我所知，也没有任何事实能够 说明： 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 
落中，计算世系的方法是由那些关于妊娠和生育的理论所决定的。 

在认为子女完全由父亲所出的部落中，有一些是实行母系制的，另 
有一些部落则是将给子女定亲的权利给予母亲和舅舅。另外，像 
英属中非约翰斯顿堡附近的部落，也是这种情况。他们虽然认为 
子女完全是由父体输人母体的东西发育而成的，但却通过母方来295 
计算世系。我们可以假定 ：当计 算世系的做法刚刚出现时，妊娠与 
性交的关系尚不为人知，因此，人们实行的是母系制。但是，我们 
难道就不能想 到：随 着人们对血缘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计算世系 
的方法也会有所变化吗？换言之，为什么计算世系的方法只是在 
刚开始时取决于人们对血缘关系的认识，而在后来，当计算世系的 
方法借以存在的某种血缘理论被人摒弃之后，这种计算世系的方 


① Lahontan- Voyages to North-America , p. 461 sq. 

② Malinowski, loc. cit.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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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却能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呢？我并不否认母权制同生育问题有 
某种直接的关系。不管人们对父亲在生育中的作用有何看法，任 
何子女都是从母体中出生的，这是事实。但是，我认为，无论父权 
制还是母权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社会状况，这一点也是没 
有什么疑问的。我们可能无法解释清楚母权制何以会在每个特定 
的民族中盛行，但我认为，即使我们对于处在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民 
族了解得远不及目前这样详细，我们也可以粗略而又比较准确地 
指出导致母权制的其他一些主要原因，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而 
不仅仅是有关血缘关系的考虑在起作用。 

在有些民族中，母子纽带的强度要比父子关系的强度大得多。 

这种情况在蒙昧部落中尤为明显。我们在蒙昧部落中常常可以看 

到：母亲怀抱孩子的时期很长，哺乳期也长达两三年、三四年，甚至 

还有更长的。在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父母分居是常有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婴儿总是跟母亲，而且年龄较大的子女也常常是跟 

随母亲。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每个妻子通常都有自己的一间 

小屋，是供她和她的子女居住的。即便不是这样，母子也会很自然 

地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亚家庭。康诺利先生曾说，在整个赤 

2 %道非洲，做妻子的都从来不同丈夫一起吃饭，而是同其子女一起吃 

饭。康诺利先生在专门谈到芳蒂人时，还补充说 ，一 夫多妻制也对 

财产的继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一个人的合法继承人 

是他大姐的长子。温特博特姆很早以前在谈到某些黑人部落时， 

就曾提出这样一种想法：实行母系制的原因在于一夫多妻制。他 

说，“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往往有很多很多的子女 。如果 

每个子女都沿用父亲的姓氏，就不容易对他们加以区分，而使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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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姓氏，就比较容易区分了。”®最近，斯塔克博士也曾谈到过这 


一点。 D . 麦克唐纳牧师在关于新赫布里底群岛埃法特人的记述 


中，也同样指出，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母子关系要比父子 
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十分自然的。卡萨利斯在谈到贝专纳部落的 
一个支系巴苏陀人时也曾指 出：在 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子女对父 
亲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大舅的权威反倒更高。 

在世界各地的很多民族中，都有这样一种习俗 ：男子 结婚以 
后，便离开自己的家，而搬到妻子家里去住。凡是有这种习俗的民 
族，几乎都是实行母权制的。 ® 而且，正如泰勒所指岀的那样，凡 
是不将新娘娶回夫家的民族，大体说来也都是母权制比较盛行的 
民族。 因此，从很多情况来看，母权制似乎是从妻居婚姻的结果。 

这一结论可由以下事实加以证 实：在 从妻居婚姻与从夫居婚姻并 
存的民族中，如果丈夫来到妻子家里居住，世系就要按母亲一方来 297 
计算； 如果丈夫将妻子娶回自己家中，世系就要按父亲一方来计 
算。即使不是全部如此，至少也有不少是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假 
如一家人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这家人就会为长女招赘一个丈 
夫。丈夫人赘后，即改用女家的姓氏。在这个事例中，女家招女婿 
是为了给家里增添 人口； 但一般来说，正如斯塔克所指出的，实行 
从妻居婚姻的原因，显然还是在于女方一家人不愿让女儿离家而 
去。这种婚姻形式似乎大多实行于从事农业的民族，而且很可能 
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简单民族中农活大多是由妇女承担的。 


① Winterbottom ， Account of the Native African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Sierra Leone , i. 151 sq. 

② 霍布豪斯、惠勒和金斯伯格 （ o 久 p. 15 〗）只发现过两例父系制与从妻居婚 
姻相结合的情况 ^ 尤卡吉尔人亦属此例 （ Jochelsen, Yuka^hir * pp. 92 T 112.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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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各土著部落全都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从妻居婚姻在那 
里极为罕见，即便是在按母方计算世系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另 
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从事畜牧业的部落大多实行父 
系制，而且，也大多实行从夫居婚姻。这种情况又与以下事实相吻 
合，即畜牧业主要是由男人承担的活儿，这使妇女的价值有所降 
低，也使得妇女比较容易被人拋弃。 


以上，我就某些被引用来作为“乱交说”例证的主要事实进行 
了讨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事实根本不能作为乱交说的证据。 
那些被人说成是古代两性乱交状态遗迹或“共有婚”遗风的种种习 
俗，没有一种是以过去曾经存在过这一状态为前提的。有人为了 
证明这一假说曾经提出过许多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在某 
298 个民族的历史上，乱交状态曾是两性关系中盛行一时的形式，更不 
能证明乱交状态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阶段，尤其不能 
证明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全部人类历史的起点。 

有些读者可能会想，这个问题不值得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我 
却就与此有关的一些事例做了较多的探讨，从严格意 义上讲 ，确已 
超出了编著此书所需要的程度。不过，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首 
先是由于我认为有破有立的批判才更有 分量； 其次是因为有很多 
风俗和问题是我们讨论人类婚姻史时不应忽略的，而将这些讨论 
安排在这里则是最为适宜的。而且，直到现在为止，我的批判还没 
有最后完成。我在前几章中已经指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乱 
交说；在下一章中，我还将进一步着力表明 ： 无论在人类历史上的 
任何阶段，都存在着对乱交状态具有积极阻遏作用的因素，而乱交 
说恰恰是与这些因素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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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n 醒 9 

“ a 交孭”和:到之 t ：: 

天？男牲臛取 

达尔文曾经说过，所有雄性的四脚兽都有一种嫉妒心，其中很 
多还生有专门的利器，用以同其对手进行 较量； 从我们所了解的这 
一情况来看，两性之间的乱交是极不可能在自然状态中实行的。 
他接着 写道： “因此，如果我们追溯时间的流逝追溯得够远，再结合 
到人在今日之下的一些社会习惯而作判断，十分近乎事实的看法 
是，最原始的人在本地以小群为生活单位，一群构成一个社群，社 
群之中，每一个男子有个单一的妻子，或者，如果强有力的话，有几 
个妻子，他对妻子防卫得十分周密，唯恐别的男子有所觊覦。”但 
是，摩尔根、麦克伦南以及拉伯克等人提供的情况，似乎又使达尔 
文相信，在后来的某个时期，某种近乎乱交的状态也曾在世界各地 
盛行一时。①其他一些作者也持有与此类似的观点。 

假如被某些人作为古代乱交说证据而提出来的那些事例，果 
真能够证明乱交状态曾在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普遍存在，那么，我 
们就不能不承认 :男性 的嫉妒心并未对两性乱交构成过严重的障300 
碍。但是，如果我们拿不出任何理由让人们相信人类在过去曾有 


①达 尔文: 《人类的由来 K 潘光旦、胡寿文译），第895页。早在达尔文之前，维雷 
( Virey , De la femme, p . 148) 即已指出，如果人类实行乱交的话，世界早就陷人男人之 
间永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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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乱交的时期，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盛行于类人猿 
和现代人类各种族中的男性嫉妒，便可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确定无 
疑的证据，以证明男性嫉妒在人类早期也是存在的。而这将使普 


遍乱交说失去立足之地。 

但是，某些作者（诸如吉罗-特龙和勒邦博士）宣称，差不多在 
所有未开化民族中，人们几乎不知嫉妒为何物^不久以前，哈特兰 
博士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列举了很多蒙昧部落的名字。据 
说在这些部落中，人们都没有什么嫉妒之心。哈特兰博士说，所有 
权意识乃是嫉妒之心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所有权意识尚未充分发 
展起来的条件下，人们便不会有什么嫉妒之心。在我看来，这种看 
法至少是令人可疑的。诚然，蒙昧部落中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妻子 
当成自己的某种财产，把奸夫看成窃贼。英属新几内亚的基瓦伊 
族巴布亚人也同托雷斯海峡西部岛民一样，把同有夫之妇通奸叫 
做“偷”人家的妻子。阿兰达人也把有这种行为的人叫做“阿特纳_ 
301 尼尔克纳”，意即“窃阴者”，或是叫做“因 比加” ，意即“窃贼”。①在 
非洲的某些地方，人们对这种人均按盗窃罪加以惩治，砍去其双手 
或一只手。《摩奴法典》 写道： “男人不应该在他人妻子身上播种 
子。” @ 但是，如果说嫉妒之心与所有权意识有什么关系的话，那 
么，其原因还是在于，嫉妒之心在很大程度上与占有欲有关，而占 
有欲与所有权意识还是有所不同的。 

所有权指的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被认可拥有一种对某种财产 


①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p. 99. 这些叫法仅限 

于这种情况，即女方属于奸夫可与之婚配的那个婚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对奸 
夫的叫法还要难听得多。 

② 《摩奴法论》，蒋忠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章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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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独自处置的权利。所有权源于人们对自己占用或生产的东西 

• • 

所萌生的一种保有与处置的欲望。所有权与占有关系决不是一回 


事。雄性动物总是以一种嫉妒之心将其所占有的雌性动物据为己 
有，如果在这种占有关系中有第三者介人，它就会发怒。但是，我 
们不能说这种嫉妒心是出于一种“所有权意识”。香德先生说过， 
性嫉妒产生于性爱。“但性爱与自爱又是不可分割的，二者总是相 
互作用。有了自爱的欲望，就想将女人、权力、名誉等据为自己所 
独占，嫉妒心主要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嫉妒之中潜藏的自爱超出 
其性爱’。”®但是，除了权利（所有权或其他什么权利）被侵害这样 
一种感觉之外，人类男子（特别是文明男子）与雄性动物的嫉妒心 
是很不相同的。人类男子的嫉妒心带有爱的性质，它又是与屈辱 
感相伴生的，因为“嫉妒心的产生，总是因为失去或未能获得对某 
人的占有，而这种失势又会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降低 。” ® 此外， 
人们还可能担心在自己家里生下别人的孩子。 © 但是，不论性嫉302 
妒有多少表现形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性嫉妒是由于失 
去或担心失去对于作为自己性欲对象的某个人的独占权而产生的 
一种愤恨之情。性嫉妒的这一显著特点，既可以见诸动物，也可以 
见诸 人类； 既可以见诸蒙昧部落，也可以见诸文明 民族。 它是与乱 
交观念针锋相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嫉妒之心在表现形式上有多 
少差异是无关紧要的。芬克先生在和我的争辩中曾抱 怨说: “语言 
这个东西真是太粗糙了。同是嫉妒一词，竟能用来表示三种全然 


① Shandy Foundations of character ， p. 258, 

② Ibid ， p.258, 

③ 根据罗马法学家的理论，通奸之罪，罪在女方，因为她可能给丈夫带来一个外 
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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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之事： 对情敌的愤恨，因财产被盗所产生的复仇之心，以及因 
得知或疑心女方贞洁被人破坏、夫妻感情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极度 
痛苦。” ® 但是，语言中已经有了一个对我们讨论问题来说非常适 
用的词，至于说这个词有几层不同的含义，我们并不关心。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中，男性嫉 
妒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让我们先从那些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民 
族谈起。凡是对俾格米人进行过研究的作者，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共 
识 :他们 对婚烟都是很忠贞的，一旦出现通奸之事，当事者大多都会 
被处以死刑。至于说到布须曼人，哈特兰博士曾援引亚历山大的话 
说，他们没有什么嫉 妒心; 但是，其他作者的说法却迥然不同。蒂尔 
就曾说过，无论男女，“人们都有一股火暴脾气，不会容许在自己家 
里出现一个情敌。”©冯 • 弗朗索瓦说，布须曼人非常注意捍卫自己 
对于妻子的独占权，如果有人对他的婚姻权予以侵犯，他就会以意 
大利人的方式进行报复。在奥因人中，如果有人诱奸他人的妻子， 
303 这个人就会被处死，而且连女方也会被处以鞭打。在纳米布的布须 
曼人中，据说男女私通的事是极为罕见的。在马来半岛的野蛮部落 
中，马丁博士也曾发现过男性嫉妒心的明显迹象。很多作家在谈到 
锡兰的维达人时，都说他们非常害怕自己的妻子被别人占有，而且 
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他们那里有什么不贞行为。内维 尔说： “如果 
有人受到侵害，那他一定要将奸夫杀死，方可罢休。，，③ 

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虽然有借让妻子和交换妻子的习俗，而且 
在某些部落中还有群婚现象，但这决不是说，他们就像很多西方作 


① Finck ，Primitive Love and Love-Stories , p. 88 ， n. 1. 

② Theal, Yellow and Dark-skinned People of Africa south of the Zambesi, p. 47. 

③ NevilK “Vaeddas of Ceylon M ； in The Taprobanian ,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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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说的那样，没有嫉妒心。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在列举了一系列 
证据之后说，如果嫉妒心指的是一个人对于侵犯自己性权利的行 
为有一种自然的厌恶感，那么，澳大利亚土著人不仅有这种情感， 
而且还是很强烈的。斯潘塞和吉伦两位先生对此则颇有保留。他 
们说，在他们所接触过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中，“性嫉妒尚未发展到304 
其他很多蒙昧部落似已达到的程度，这种嫉妒之情有时也可看 
到，“但是一般说来，这种情感与受部落习俗影响而产生的那种情 
感相比，还是居于从属地位的。而后者则可以使一个人有义务在 
某些特定的时候允许他人与自己的妻子自由交合，或是为表示自 
己对某个人的好意而将妻子借让给他。”①加森先生说，迪埃里部 
落有一条令人感到压抑的习惯法 ：当人 们彼此结为群婚的关系时， 

相互不得流露或怀有任何嫉妒之心。但是，加森先生又说，尽管有 
这一苛刻的要求，他还是从自己的观察中发现，当地人之间的争 
吵，几乎都是源于群婚关系。 

据说，火地岛人“特别害怕自己的妻子被别人占有，他们不让 
任何人（特别是小伙子)进人自家的茅 屋。” © 博托库多人据说是经 
常更换妻子的，但他们也有很强的嫉妒心。他们对通奸之事极为 
憎恶，任何女子一旦被发现有通奸之事，即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冯 
• 斯皮克斯 和冯. 马蒂乌斯在谈到科罗阿多人时说，只有复仇和 
嫉妒这两种激情，才能使他们受压抑的心灵从委靡、麻木的状态中 
振奋起来。卡斯泰尔诺在谈及瓜托人时 写道： “嫉妒是最强烈地表 
现这些人心灵深处的 激情； 而对其所有妻子的监护，如同是对每个 305 


①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p. 99. 

② Wilkes, 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during the 
Years 1838 — 1842 ， i.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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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都倾注着自己全部的钟爱之心 。”® 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西南 
部的瓜拉约人，“嫉妒心极强”，他们对于通奸的惩罚是将奸夫淫妇 
双双处死。 ® 据说，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和纳波人同样也很害怕 
自己的女人被别人占有。在希瓦罗人中，妇女往往不得与生人说 
话，而且，“除了东部人之外，其他地方的人甚至还不准妇女露 
面。” ® 关于厄瓜多尔的另一个部落萨帕罗人，据说，“他们一点儿 
嫉妒心也没有，而且还给自己的妻子以很大的自由”，虽然“这与相 
邻部落的情况完全相反。”®据说，秘鲁的印第安人和阿拉瓦克人 
还因嫉妒心而犯下很可怖的罪行。 

关于墨西哥的惠乔尔人，伦霍尔茨 写道： “他们已经有了很强 
的嫉妒心，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在婚姻上的轻率言行所表示的强 
烈不满中表现出来。” © 据说，在普埃布洛人的一个支系锡亚人中， 
虽然无论是已婚男女，还是未婚男女，乱交的情况都很普遍，但他 
们“也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嫉妒”，这一点从已婚男女不愿将自己的 
秘密让其配偶知道以避免生气的情况中，即可明显看出。在克里 
克人中，“从前，一个男子只要从一个女子的头顶上取下水罐饮水， 
即被认定为通奸。”©拉 • 萨莱说，伊利诺斯人“有着很强的嫉妒 
心，妻子如有不贞，他们便会严加惩处 。” © 博叙说，阿利巴穆人的 


① Castelnau, Expedition dans les parties centrales de VAmerique du Sud, iii. 13. 

② Church , Aborigines of South America , p. 114 sq. 

③ Simson ， Travels in the Wilds of Ecuador, pp. 90,158. 

④ Ibidi p. 173. 

⑤ Lumholtz, Unknoun Mexico , ii. 91. 

⑥ Adair,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 p. 143. 

⑦ La Saile, in Collections of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 for the Year 
1814, ii.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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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心超出了一般人的程度。”亨内平曾对“介于新法兰西与新墨 
西哥之间的一片很大的地区”作过描述。他说 ：“这 片炎热地区的306 
男子同北方的男子相比，对妻子看管得更紧。他们的嫉妒心特别 
强，有时深陷于盲目的爱情冲动之中，竟能一气之下自残自尽。” ® 
沙勒瓦在谈到休伦人时曾 说:“ 加拿大人的家庭生活一般说来是宁 
静平和的，但也存在着破坏这种宁静平和气氛的因素，其中最常见 
的就是嫉妒心。在这方面，夫妻均是如此，没有任何差异。易洛魁 
人曾说他们自己从来不为嫉妒心所扰，但是对他们颇有了解的人 
却证实说，易洛魁人的嫉妒心是特别强的。” ® 拉翁唐在谈到加拿 
大印第安人时，曾说他们比较冷漠，没有嫉妒心，但这就与他的另 
一说法自相矛盾了。他曾说过，有夫之妇“与人通奸，无异于自己 
寻死。” ® 据说，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些印第安人中，如果已婚妇女与 
另外一个男人在树林中一起走路而被人看见，就会受到丈夫的鞭 
打； 如若再犯，一般就会被立即处死。根据一个传教团所做的记 
载，在上加利福尼亚圣迭戈的印第安人中，“男子常常因为性嫉妒 
或其他不顺心的事而相互追杀。” ® 此外，理查森在克里人中，哈蒙 
在塔库里人中，迪克森在海达人中，理査森和哈迪斯蒂在库钦人 307 
中，雅科夫神父在阿特卡人中，也曾发现人们有很强的嫉妒心。哈 
蒙在落基山脉东侧的印第安人中察访时，发现他们在嫉妒心发作 
时，“常常将妻子的头发全部剪去，有时还将妻子的鼻子割掉，如果 


① Hennepin, New Discovery of a Vast Country betvueen Neru France and Nezv 
Mexico , p. 483. 

② Charlevoix, Voyage to North-America , ii. 37 sq. 

③ Lahontan t New Voyages to North-America » pp. 453 ， 460. 

④ Kroeber, “Mission Record of the California Indians ，，， in University of Cali- 
fomm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 vii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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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醋意大发时手中没有利器，就用牙齿一口将鼻子咬掉。在为自 
己所受的伤害进行了这样一番报复之后，男人们便心满意足了。 
而且，他们还认定，把妻子的美貌毁掉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来挑逗 
她们了。” ® 根据特林吉特人的一个神话传说，人的嫉妒心早在发 
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据说，从前曾有一个时候，人们在黑 
暗中到处摸索，想找到这个世界。那时候，有一个特林吉特人和他 
的妻子、姐姐住在一起。这个人对自己的妻子极为宠爱，唯恐被人 
夺去。有一次他看到姐姐的孩子们在看自己妻子，于是，就把姐姐 
的孩子全都杀掉了。 

在爱斯基摩人中，男子的嫉妒心似乎不像美洲大多数其他土 
著人那样强烈，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嫉妒心。达拉格在谈到 
格陵兰人的一些奇风异俗时曾说，那里的男人对妻子看得很紧，不 
让她们去参加任何淫乱的活动，怕妻子给自己生下别人的孩子。 
克兰茨对于这些土著人的性道德并没有给予任何较高的评价，他 
说，如果妻子做出什么对不起丈夫的事，那么，丈夫受到感情上的 
伤害之后，也会寻找机会以同样的方式报复妻子。他还说，夫妻发 
生这种不和之后，丈夫“常常对妻子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在当地是 
308 很特殊的，因为格陵兰人从不吵架，也没有打架斗殴的习惯 。” ©据 
博厄斯博士了解，在戴维斯海峡和坎伯兰湾的爱斯基摩人中，也有 
因嫉妒而发生争吵的事。但莱昂则说，在巴芬兰的伊格卢利缪特 
人中，没有这么大的嫉妒心。在哈得孙湾一带的爰斯基摩人中，由 
于性道德的松弛，人们的嫉妒心常常引发夫妻之间的不和，而 且男 


① Harmon, Journal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North America , 
p. 343. 

© Cranz, History of Greenland, i.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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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女方往往因此而出走，行前也不举行什么仪式。在白令海峡 
一带的爱斯基摩人中，男子一旦发现妻子不忠，便会大打出手，或 
是将她赶走，而很少对奸夫进行报复。 


在西伯利亚以及前俄罗斯帝国内其他一些由未开化部落所居 


住的地区，据说人们并没有什么嫉妒心。我们倒是常常听说，无论 
已婚妇女还是未婚妇女，对贞操都看得很淡。关于这一点，我们在 
前面曾谈到过，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俄国人影响所致。相对 
而言，科里亚克人受俄国人的影响较少。据乔切尔森博士说，在科 
里亚克人中，通奸的事也比文明民族中少。一旦丈夫受到妻子通 
奸的伤害，他并不去找奸夫算账，而是毫不留情地将妻子扫地出门 
或是痛打一顿。从前，有很多妇女常被丈夫一气之下打死。据说， 
女子结婚之后，不得穿干净衣服上街，而必须蓬头垢面，以免引起 
路人的注意。阿尔内森上尉发现，萨莫耶德人有很强的嫉妒心。 
A . O . 海克尔博士告诉我，鞑靼男子如看到自己的妻子同他人握 
手，便会将她休弃。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听说布鲁特人和奥斯加克 
人并不懂什么嫉妒心，而且，在吉尔吉斯人中，做丈夫的甚至还鼓 
励自己的朋友去亲近自己的妻子。 

在台湾岛的蒙昧部落中，“人们从未听说过妻子不忠之事 。”① 309 
在苏门答腊的萨凯人中，据说男子的嫉妒心都很强。在马来群岛 
的其他一些部落中，以及在雅浦岛、肖特兰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和 
新几内亚，情况也是这样。据马利诺夫斯基博士说，在英属新几内 
亚的迈卢地方，“性嫉妒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嫉妒之情并不只 
是基于婚姻关系所建立的所有权意识，因为嫉妒之情在维维 


① Davidson ，Island of Formosa , p.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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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 ii ) 关系中也是明显存在的。”所谓“维维”关系，就是婚前的私 
通关系，当事双方并没有结婚的意向。 ® 在南部马辛人中，塞利格 
曼博士曾多次听说，从前，如果一个男子在丛林中或海岸边单独遇 
见别人的妻子，并说上几句话，可能就会被人杀死。他还听说，已 
婚妇女也都不愿意在没有其他妇女陪伴的情况下同一个生人说 
话。斯派泽博士说，在圣克鲁斯群岛，“男性嫉妒似乎达到登峰造 
极的 地步： 外村来的男人没有一个敢于正眼看当地妇女一眼 
的。” @ 在桑威奇群岛，虽然当地人以前似乎曾实行过某种共夫共 
310 妻制，但据利相斯基说，嫉妒心仍是相当普遍的。而在实行一妻多 
夫制的努卡希瓦，男子对其妻子的不忠稍有疑心，便会大加惩处。 
塔希提的阿雷奥伊人尽管放荡不羁，但埃利斯仍然认为他们有很 
强的嫉妒心。毛利人对少女的不贞看得很淡，但对已婚妇女的不 
贞则视为大忌，有些已婚妇女曾因通奸而被活活打死。 

博斯曼在谈到菲达的黑人时曾指出，有钱的男人不允许任何 
别的男人进人自己家里，因为家里有自己的妻妾。有钱人如对自 
己的妻妾稍有疑心，就会把她们卖给欧洲人。据克鲁克香克说，黄 
金海岸的土著人“总是以一种不放心的目光盯着自己所钟爱的 
人”，他还说，“嫉妒心在非洲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本能形式 。” @在尼 
日尔河沿岸地区，以及在非洲其他地区，男人们为保护其妻子的贞 
操而采取的一些习惯做法，与十字军时代的做法不无相像之处。 
在贝尼姆扎布人中， 一 个男子如在街上同一位有地位的已婚妇人 


① Malinowski, ，“ Natives of Mailu，’’ in Trans ，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 xxx 
ix. 572. 

② Speiser ，Tzvo Years ivith the Nativ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p. 284. 

③ Cruickshank, 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st of Africa , ii. 195 ，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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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就被会被处以 200 法郎的罚金，并被判处放逐4年。 

嫉妒心在文明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这 
个事实，没有必要多加解释。严格说来，在穆斯林世界，依照法律， 
男子只能见到三种妇女的 脸：一 是自己不得与之结婚的妇女，二是 
自己的妻妾，三是女奴。如见到其他妇女的脸，即属非法。但是， 
女人戴面纱这一习俗在穆斯林世界并非普遍实行我曾说过， 311 
女人戴面纱并不仅仅是由于男性的不放心，还有保护妇女不受邪 
恶目光伤害的目的。一个人如果朝另一个人家里的闺房一个劲儿 
地偷看，他便会有丧命的危险。波拉克博士说，在波斯，来自欧洲 
的内科医生如果询问某个穆斯林妻女的病情，就会被认为 很不礼 
貌。我曾听一个日本人告诉我 ，日 本女子出嫁时 ，照 例都要将眉毛 
剃掉，因为日本人认为，细密而又清秀的眉毛是女性最富魅力的体 
征之一。我们由此可以想到一个非常普遍的习 俗：女 子一旦出嫁， 

即不得配戴各种首饰。 

但是，这些直接谈及嫉妒心的说法，并不是我们认为人类普遍 
具有嫉妒心这一观点的主要证据。旅行家们之所以谈及嫉妒心， 
仅仅是由于这个问题在某个方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果有些旅 
行家说某个民族没有什么嫉妒心，那大多似乎 是一种 推论，其根据 
不过 是：在 某些情况下，有的男子允许或依照习俗不得不允许其他 
男子同自己的妻子发生性交关系。我们说男性的嫉妒心具有一定 
的普遍性，其真正的根据还在于惩治通奸的习俗或法律。这些习 
俗或法律规定，或由受到侵害的丈夫，或由其所在的社会，给予奸 


①这一习俗在阿拉伯下层阶级中，以及在非洲穆斯林中，并不是严格实行的。在 
摩洛哥乡村里，有些部落的妇女戴面纱，有些部落则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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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淫妇中的一方或双方以某种惩罚，最起码也会赋予受害丈夫以 
休弃妻子的权力。在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做丈夫的 
312享有对妻子的独占权，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在一妻多夫制 
或群婚关系中，与独占权相类似的某种权利则为诸丈夫或诸情夫 
所共有。对于这一规律，我不太相信还能有什么例外的情况。虽 
然有人说，有个别几个民族并不认为通奸有什么不对。里弗斯博 
士曾经猜想，托达人非但不认为通奸有什么不对，而且恰恰相反， 
如果某个男子舍不得让自己的妻子委身于他人，人们还会认为这 
个男子很不道德。但是，根据里弗斯博士本人的说法，一名已婚妇 
女若想成为另一个男人的正式情妇，还需要得到其丈夫的同意。 
不同的民族对于通奸的反对程度是很不相同的。据说，有些蒙昧 
部落仅把通奸看成轻微的过失，可以予以 原谅； 而另外一些蒙昧部 
落则把通奸看作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很多民族中，奸夫在向受害 
丈夫交付一笔罚金之后，即可免去 惩罚； 而在另外一些民族中，奸 
夫则要遭到一顿痛打，或是被人把头发剌光，把耳朵割掉，把一只 
眼睛毁掉，或是被人用长矛在大腿上猛剌。有时，对付奸夫的办法 
仅仅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 有时，则是对奸夫之妻进行惩 
罚，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丈夫不忠的真正原因在于妻子。此外，奸 
夫被处死的情况也不少见。在阿萨姆邦的米什米人中，男女两人 
如违背女方丈夫的意愿而通奸，奸夫要被处死。如果犯了其他罪 
行（包括杀人在内），则只是处以罚款。从前，巴干达人对于通奸的 
惩处，也比对杀人的惩处更为严厉。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南端，人们 
对于通奸的反感，更甚于对杀人的愤恨。从前，当地人遇到通奸的 
事，往往要由受害丈夫将奸夫杀死。后来，白人依照其法律对奸夫 

处于罚款或监禁，当地人都觉得这样做不足以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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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伍德 • 里德曾说，在蒙昧部落中，因通奸而受罚的一般多是3 13 


奸夫，而不是淫妇。对于世界各地（特別是非洲）很多未开化民族 


来说，或多或少都是这种情况。但不能把这种情况作为普遍的惯 
例。更常见的情况则是，淫妇也同样被当作罪犯，或被社会抛弃， 
或遭人痛打，或受到这样那样的惩处，甚至还有被处死的。在有些 
民族中，处理通奸案时，只有淫妇受到惩罚。此外，淫妇的丈夫常 
常在盛怒之下毁掉妻子的容颜，如咬掉或割掉鼻子，割下一只或两 
只耳朵，剪断头发，刹光头等。与此类似的惩罚措施在欧洲的律书 314 
中也可见到。根据《克努特法典》淫妇应被割去鼻子和耳朵 。 瑞 
典古代一部地方法律《乌普兰法典》 @ 也规 定：淫 妇如不能支付40 
马克的罚金，则必须剪去其头发，并割去耳朵和鼻子。这是一种对 
“犯罪分子”的惩罚。流行于北美某^印第安人中的一种习俗也具 
有这种性质，而且程度更为激烈。这种习俗迫使淫妇“过草地，，，即 
由一大群男人轮流搂抱。 

通奸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谴责和社会的惩罚，可以有各种原因。 

有人以为，通奸会使草木萧瑟、庄稼枯萎。但是，人们在亲属关系 
上也有类似的信念，即认为乱伦与私通也会导致这种后果。而这 
两种 fe 念显然都源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种违法的男女关系， 

是一种伤风败俗之事。有了这种信念，自然就会把这种违法之事 315 
看得很重，但是，这种信念有一个前提，人们之所以要对通奸进行 
惩罚，一定还有某种主要的原因。 

刚果的南班巴拉人强调说，通奸一般都会导致婴儿的夭折。 


① 《克努特法典》，英国国王克努特大帝 （？ 一 1035) 制订的法典。-译者 

② 乌普兰是瑞典中东部历史上的一个省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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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多伊先生说，只有当男女双方想要孩子时，他们才确立婚姻关 
系，并恪守对婚姻的忠诚，因为如不这样，据信孩子就会死去。而 
且，即使婚前曾同别人发生过性交关系，也可能导致婚生子女的夭 
折。因此，当已婚妇女感到自己已经怀孕之后，必须向丈夫供出自 
己以前结交过的所有情人。假如她忘记说出一个情人的名字，胎 
儿就会死在腹中。在东南非的聪加人中，如果一个女子所怀的胎 
儿是通奸所致的话，她就会担心分娩时要有很严重的并发症。如 
有婴儿难产、产程延长等情况发生，便会立即证明所生婴儿为私生 
子。在当地人看来，通奸还会造成对丈夫的伤害。 M . 朱诺说，对 
通奸的惩罚之所以全都落在奸夫身上，第一因为他是贼，偷了人家 
的 女人； 第二则是因为所谓的“马特卢拉纳”。“‘特卢拉纳，的意思 
就是角逐、竞争。在两性关系方面，据说两个男人如果与同一个女 
人发生了关系，‘他们就会通过这个女人的血，结合为一个生命，因 
此他们必须共饮一池之水，。这样，便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建起一种 
极为奇妙的相互依存关系 ：如果 其中一人病了，另一人不得前去看 
望；否则，患病的人很可能就会死去。如果这个人脚上扎了刺，那 
个人也不得帮他拔除，这是一种 禁忌； 否则，伤口就不会愈合。如 
果这个人死了，另一'个人也不得帮助办理丧事；否则，他自己也会 
死去。……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禁忌。” ( D 格瓦拉先生说，在智利的 
阿劳坎人中，也流行着一种与此十分类似的信仰。人们把通奸看 
作一种十恶不赦的大罪，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通奸是一种 
偷盗 行为； 第二也是因为通奸会使做丈夫的通过妻子这—媒介与 
奸夫处于一种同生共死的神秘境 地：如 果奸夫患病或丧命，做丈夫 


① Junod, The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 i. 19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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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会很快患病或丧命。 

我们不了解这类想法在世界各民族中有多大的普遍性，但是， 316 
这类想法在禁止通奸的问题上只不过起了一种辅助作用。如果不 
是因为人们不赞成通奸这种做法的话，人们就不会认为通奸对收 
成有害，也不会认为通奸对后代有害。习俗和法律之所以禁止一 
个人诱奸另一个人的妻子，同时也禁止妻子对丈夫的不忠行为，首 
先是因为男人总是想保持自己对某个女人的占有，同时也是因为 
当他的这种占有权受到侵害时，他所在的社会总是对他表示同情， 

并作为他的代表对这种插足行为表示愤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 
的。 ® 换言之，习俗和法律之所以禁止通奸，主要是出于受害丈夫 
所怀有的嫉妒心，以及社会对这种嫉妒心的同情。而社会对这种 
嫉妒心的同情，自然又取决于社会上一般男子的嫉妒心。一个人 
假如不曾有过亲身体验的话，就不会对这种心境表示同情。这样 
看来，哪个社会的习俗或法律禁止通奸，就证明哪个社会普遍存在 
着男性的嫉妒心。我并不是说 ：社会 对于通奸所采取的态度只取 
决于这样一个因素。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也同丈夫对妻子所拥有的 
权力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假如没有嫉妒心的话，通奸也就根本不 
成其为罪过了。可以说，通奸是一种侵害财产之罪，侵害男人名誉 
之罪，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对女人的独占欲， 
通奸也就不是什么罪过了。独占欲正是所有嫉妒心的根源。 

嫉妒心甚至可以驱使人们去追究既往之事。我们说过，在很 
多民族中，做丈夫的不仅要求妻子贞洁，而且还要求妻子婚前必是 :m 


①我在本人所著《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曾着重指出，个人权利通常都 
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产生的 （ vol . i . ch . v , . sq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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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我们不难看出，提出这样的要求与悉心守护婚床的纯洁，在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同一种强烈的感情。在有些地方，做丈夫的往 
往还有更甚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他所娶的女人不仅在其生前为其 
所有，而且在其死后也仍旧为其所有。在有些民族中，妻子为其夫 


所独有的思想极为强烈，甚至要求妻子与丈夫同死。做丈夫的可 
以要求妻子陪他同去阴间，也可以允许妻子活下去，但无论如何不 
得再做他人之妻。 

在科曼奇人中，每当一个男人死去的时候，人们必须同时将其 
最宠爱的妻子杀死。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些部落中，寡妇被当作祭 
品，与其亡夫置于同一个火葬堆上。据麦肯齐说，克里人也有这种 
习俗。阿科斯塔说，当某个印加统治者死去时，他最宠爱的女人以 
及他的侍从和下属也要被一并处死，“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另一个 
世界里继续服侍他了。”®在瓜拉尼人中，寡妇则不会被处死，但她 
们“通常要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摔断双腿，以度余生 。” © 据纳索 
博士说，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中，寡妇要随亡夫一起被人活埋，否则 
就被处死，其意义或者是使亡夫在灵魂世界中不致孤单，或者是对 
寡妇进行惩罚，因为她对亡夫照顾得不好，没有保住其性命。在达 
荷美，每当有国王去世时，其众多的遗孀都要被弄断双腿，然后陪 
葬人墓，陪葬前还要叮嘱她们好好侍候国王。在乌干达，人们传 
_说，过去每当国王和一些世袭首领死去后，他们的一些遗孀就要被 
紧紧地捆在其亡夫墓地的围墙上，直至饿死为至。在波利尼西亚 
群岛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美拉尼西亚群岛，妻子往往要与其丈夫 


① Acosta t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 ii. 3] 3. 

② Charlevoix* History of Paraguay ^ i.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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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死去。例如，在斐济，寡妇不是被活埋，就是被活活勒死。而 
且，这往往是出于她们本人的意愿，因为她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 
式才能进人极乐世界；她们还认为，只有怀着最大的忠心去死，才 
能在灵魂世界里成为最受宠爱的妻子。丈夫死后，寡妇如果不肯 
去死，则会被人视为淫妇。在彭特科斯特，直到不久前还有这样一 


种习俗，就是在为酋长办丧事的活动中，将其遗霜统统勒死。由于 


种植园主和传教士的影响，这一习俗现已不再实行了。但是，“说 
来奇怪，妇女们对于这种变化并不是全都感到满意，有不少寡妇还 
是想和亡夫一同去死，因为她们担心丈夫的灵魂会生气，时不时地 
来找她们。” 35 据说，在新赫布里底群岛， g 卩便丈夫离开家里的时间 
长一些，人们也要将其妻子勒死。 

据纳瓦雷特说，在魅鞋人中，做丈夫的一死，他的遗孀中就要有 
一个人悬梁自尽，“伴君远 行”。 在中国，在丧葬仪式中实行人祭的 
做法，即便在帝王之家，也早已于14世纪即被废止。但是,这种做 
法却仍以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保留下来。妻子丧夫之后，常常随夫 319 
自尽，共赴黄泉。虽然官府已不再给这种殉夫之妇以任何正式的名 
分，但殉夫之旧俗仍旧像以往一样为人们所赞许。而且，很多妇女 
显然是受到自家亲眷的诱导，甚至是逼迫，才走上殉夫 之路的 。在 
印度，直至不久之前，寡妇还常常在丈夫的火葬堆上殉夫自尽。有 
人争辩说，寡妇自焚在印度是很晚才有的事。这话是不错的。然 
而，虽然印度近代殉夫自焚的习俗与婆罗门教的早期礼仪相去甚 
远，但这种习俗似乎并不是后来的印度教祭司所发明的什么新东 
西，而是古代礼仪的复活，它的起源甚至早于吠陀时代。在吠陀时 


Speiser ，Txvo Years -with the Nativ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p.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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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寡妇是为亡夫之弟所续娶，而寡妇在亡夫火葬时殉夫自焚的事， 


则在《阿闼婆吠陀》中被说成是一种“古代习俗' 吠陀时代的某些 
仪式也表明，以前曾有过这种习俗。我们从古希腊的历史上也可以 
找到这样的事例，如埃瓦德内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中投身自焚，以及 
保萨尼阿斯所提到的三位美塞尼亚妇女丧夫后自杀而死。在斯堪 
的纳维亚人、赫鲁利人以及斯拉沃尼亚人中，也曾有寡妇殉夫之事， 
320而且似乎还是一种常见的 习俗。 罗尔斯顿先生曾经 说过： “1 000年 
以前，在斯拉夫各民族中，妇女丧夫之后，往往会殉夫自尽，以陪伴 
亡夫共赴灵魂世界。这种说法似乎是有确凿证据的。”① 

另一些民族对于寡妇的要求则没有这样苛刻。在塔库利人 
中，死者的族人总是要寡妇躺在架着亡夫尸体的火葬堆上，然后点 
燃火堆，直至寡妇无法忍受时，才准离开。亡夫尸体火化之后，寡 
妇必须将骨灰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小篮子里，并在两三年内随身携 
带。其间，寡妇不得再嫁。在库钦人中，寡妇必须在丈夫亡故之后 
一年内，守候在亡夫遗体旁边，以防受到动物的侵袭。只有当尸体 
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堆白骨之后，寡妇才许再嫁，也才被允许“梳妆 
打扮，配戴饰物，招引倾慕者。” ® 在莫斯基托族印第安人中，“寡妇 
必须在丈夫亡故后的一年之内，不断给亡夫上坟。 一 年之后，将遗 
骨收起，随身携带。再过一年之后，方可将亡夫的遗骨置于屋顶之 
上。只有这时，寡妇才可以再嫁。”③在亚利桑那的皮马族印第安 
人中，为死者所设的服丧期可长达4年之久。服丧期间•寡妇必须 
守在家中，蓬头垢面，不事梳理，而且还要在每天清晨破晓之时，大 


① Ralston , Songs of the Russian P to pie , p . 327 m /. 

② Hardisty , in Smithsoiua7i Report . 1866， p . 3 1 9. 

③ Bancroft , The Native Races oj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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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哭喊亡夫的名字。不过实际上，服丧很少有满4年的。在奴隶 
海岸的米纳人中，寡妇被关在埋葬亡夫的小屋内，不得外出，为 
期6个月。在穆班吉以北的恩萨卡拉人中，人们的婚姻关系很松 
弛，已婚妇女大多不守 贞操； 但是，如果某位重要的首领死后， 321 
其遗孀，甚至其女儿和姐妹，则必须遵守贞操。她们必须整日整 
夜地守在这位已故要人的墓前，看护着长明火。从前，乌干达也 
盛行一种与此颇为类似的习俗。在马达加斯加的贝齐米萨拉卡人 
中，寡妇在亡夫遗体停放期间，必须同遗体躺在一起。在彭特科 
斯特，普通人死后，遗体就埋在自己家中，而寡妇往往必须躺在 
亡夫逐渐腐烂的遗体旁，为期百天。在威廉一世海岸芬什港附近 
的巴布亚人中，寡妇要躺在亡夫的坟旁，身上盖一领席子，上面 
再用树枝支起一个棚子。寡妇必须在这里为亡夫守丧3个月。在 
吉大港山区的库基人中，寡妇必须在亡夫的坟前守上整整一年， 
吃饭则由家人来送。 

根据很多民族的习俗，寡妇是不得再嫁的。在蒂科皮亚岛、罗 
图马岛、马克萨斯群岛，在吉尔伯特群岛之莱恩岛的上层人士中， 

在马来半岛南端柔佛州的比杜安达卡朗人中，以及在台湾岛的蒙 
昧部落中，都有这种规定。日本的阿伊努人过去似乎也有这种规 
定。在马赛人中，寡妇也不得再嫁，但却可以同那些与亡夫处于同 322 
一年龄级的男子住在一起。在巴干达人中，“如果某个寡妇已经生 
有孩子，她就不再改嫁了，而是尽心哺育孩子，同时也仍旧住在亡 
夫的坟旁。” 0 据加西拉索 • 德拉维加说，在古代秘鲁，没有孩子的 
寡妇一般都不再改嫁，即使是有孩子的寡妇也仍旧守寡单过，“因 


① Roscoe, Baganda *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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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和习俗都提倡这种美德”。 ® 在中国，人们也认为寡妇不应 
当改嫁。在士绅之家，寡妇改嫁的事即便有之，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有地位的人家，妇人如果改嫁，还会受到笞打80大板的惩罚。 
“忠臣不事二主，贞妇不嫁二夫”，这是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是一般中 
国人奉为真谛的格言。在印度教徒中，最髙种姓中的寡妇是不得再 
嫁的，而且这一习俗还有延续下去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 
习俗的实行范围还是很有限的。有人在上个世纪末期做过一个调 
査，结果发现，在4 000万印度教徒中，禁止寡妇再婚的不超过24%， 
而76%的人是允许、甚至鼓励寡妇再婚的。但是，对一位婆罗门种 
姓的妇女来说，仅仅在口头上提及“再婚”二字，即被视为狂妄之至， 
323假如寡妇真的再婚，“则会为社会所不容，任何体面的人在任何时候 
也不敢去理这样的人”。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寡妇再婚被人们视为 
对其前夫的一种侮辱。南欧的斯拉夫人现在依然这样看。早期的基 
督徒，特别是孟他努派和诺瓦替安派，对于男女两性的再婚均持强烈 
反对的态度。他们把再婚叫做“私通”或是“经过伪装的通奸行为”。③ 
不过，我们更常见到的情况，还是将禁止寡妇再婚的规定仅仅 
局限于丈夫死后的某一段时间之内。当巴彻勒先生第一次来到阿 
伊努人那里时，寡妇们的守寡期为5年。在奥马哈人中，寡妇必须 
在丈夫死去4至7年之后，才能再嫁。祖鲁人的一个部落安戈尼 
人规定，寡妇只有在守寡4年之后，才能再婚。在克里克人中，寡 
妇如在丈夫死后的4个夏季中与任何男人讲话或随便来往，就会 
被人视为淫妇。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奇卡索人中，寡妇在丧夫之 


① Garcilasso de la Vega ，First Part of the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Yncas 305. 

② Dubois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匕 of the People of India , p. 99. 

③ Athenagoras, Legatio pro Christianis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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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3 年内必须保持贞洁，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就会以通奸罪受到 
法律的惩处。在某些库基人中，寡妇在丧夫之后可以再婚，但必须 324 
征得亡夫亲属的同意。阿穆尔河的一个部落赫哲人，以及东北非 
的库纳马人，也要求妻子在丧夫后守寡 3 年。萨赖的土著人、东非 
布科巴的土著人以及加拿大的阿尔衮琴人，则是将守寡期定为两 
年。在加拿大阿尔衮琴人中，寡妇再嫁之夫，还须得到亡夫之母的 
认可。在马达加斯加，寡妇只有得到公婆的同意方可再嫁。而公 
婆通常只有在儿子死去至少一年之后，才会同意儿媳再嫁。在很 
多未开化民族中，寡妇在丈夫死后，必须有至少一年的守 寡期； 但 
在另一些未开化民族中，守寡期则为五六个月或两三个月。在美325 
洲的很多部落中，寡妇必须把头剌光或是将头发 剪掉； 只有当头发 
又长到原来的长度时，她们才能再婚。 

我们知道，在有些民族中，例如在中国人和印度人中，守寡习 
俗是由早先的殉夫习俗演化而来的。但是，守寡习俗本身并不能 
证明以前就一定有过殉夫习俗。同样，要求寡妇在一定时期内守 
寡，也并不一定就是强迫寡妇终生守寡这一做法的遗存形式，虽然 
确有这种情况，也确有将守寡期由长缩短的情况。有些民族是绝 
对禁止寡妇再婚的，有些民族则只是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寡妇再婚， 
但这两种情况却可以出于同一个 原因。 

据说，在奥马哈人中，寡妇必须在守寡若干年后才能再婚，其 
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对亡夫表示悼念，另一个原因则是“想把亡夫的 
孩子奶大之后，再为新的丈夫怀胎”。①对于强迫寡妇在短时期内 


① Dorsey , “Omaha Sociology ” ； in Ann. Rep . Bur. Ethnol. vol . xv . p . 267. 
sq .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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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寡的做法，还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即排除人们对她已怀有身 
孕的种种疑虑。不过，如果守寡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话，那么这种 
解释就很牵强了。在卢旺达，寡妇要有两个月的服丧期。在此期 
326 间，严禁寡妇与人发生性关系。人们相信，如果寡妇不遵守这一规 
定，她的手指或鼻子就会烂掉。纳米布的布须曼人则认为，寡妇如 
果在丈夫刚刚过世之后就又嫁人，她自己也会很快死去。很明显， 


许多未开化民族之所以强迫寡妇终生守寡或在一定时期内守寡， 
主要都是出于迷信。寡妇被认为受到了某种污染。据 M . 朱诺 
说，聪加人认为，“一个人死去之后，其亲属也会染上死亡的毒素。 
这时，在死者周围就会形成一个个同心圆，有的人受感染的程度大 
一些，有的人受感染的程度小一些。而死者的诸妻，特别是其正 
妻，则处于离死者最近的第一圈内。” 0) 寡妇不但受到死亡毒素的 
污染，而且还受到亡夫之魂的侵扰。亡夫总是以嫉妒之心注视着 
她的一举一动，假如亡夫认为她的某一举动有背于她应尽的职责， 
亡夫就会对她进行处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汤普森河畔的印第安 
人中，寡妇有时要围一块用草编成的腰布 ，一 围就是 几天。 这样， 
亡夫之魂就不会再同她发生关系了。与该部落有亲缘关系的易洛 
魁人和其他一些印第安人，也不准寡妇在丈夫去世一年之内 再婚。 
他们说，在这一年之内，亡夫是不会完全把她舍弃的；而过了这一 
年之后 ，亡 夫之魂才会 归人亡 魂安息之所。 吕宋北 部邦都 地方的 
伊戈罗特人认为，无论是寡妇还是鳏夫，如在丧偶一年之内再度结 
婚，就会被“以惩处这种亵渎行为为专职的阿尼托”所处死。©我 


① Junod ，The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i. 197. 

② Jenks ，The Bontoc Igorot ^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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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猜想到，这里提到的阿尼托，最初的含义一定是亡人之魂。 327 
在毛利人中，“寡妇在亡夫尸骨尚未最后安放之前，不得再婚。”® 
在阿萨姆邦的辛腾人中，也有一条规定，禁止寡妇在守护亡夫尸骨 
期间再婚。这两种情况显然都源于人们的同一想法，即“只要亡夫 
的尸骨还在寡妇的照管之下，其亡魂就总和她在一起。” © 在某些 
那加人中，寡妇只有在亡夫的丧葬仪式全部结束之后，才能同亡夫 
的兄弟结婚。丧葬仪式为期一年，其目的是抚慰亡人的 灵魂； 而对 
于寡妇转房的限制，显然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达雅克人把寡妇“视 
为亡夫的属物，只有在举行过松库普狂欢之后，寡妇才能正式与亡 
夫脱离关系在澳大利亚各部落中，寡妇只有在履行了许多仪 
式之后才能再婚，“据信，虽然亡夫身在墓底，但他的灵魂却一直在 
注视着世间之事。” ® 

寡妇再婚被认为不仅会危及自身，而且还会危及新的丈夫。在 
巴干达人中，“如果某个男子想娶一位寡妇为妻，那么，他先要送给 
她的亡夫一块树皮布和一只家禽，并放人其坟墓的小龛中，以此表 
示抚慰。” @ 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斯特拉#留莫人的情况，据说， 
“如果哪个寡妇在丈夫死后不久就又嫁人，而且又没有举行净身仪 

式，那么，她再嫁的丈夫也会很快死去。” © 在堪察加人中，寡妇要想 

* 

有人娶她，就必须先同一个外来人发生性关系，当地称之为“去罪”。 328 


① Thomson * Story o f Nevu Zealand ， i. 178. 

② Gurdon, Khasis, p. 76 5 ^. 

③ Brooke Low，quoted by Ling Roth, Natives of Sarawak and British North 
Borneo % i. 130. 

④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p. 500 sqq t 

⑤ Roscoe, Baganda ， p. 97. 

⑥ Hill Tout ， in Jour. Ant hr. Inst. xxxv.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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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如果不经过这一道仪式，她所再嫁的男人也会很快死去。 
正如乔切尔森博士所说的，经过这道仪式，寡妇显然就脱离了原来 
的婚姻关系，因此，她的新丈夫把她带回自己家时，亡夫之灵就不会 
再来找麻烦了。这种解释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得到 支持： 当某个 
人续娶其寡嫂时，并不需要举行任何仪式。请人为寡妇“去罪”，是 
要付钱的。在哥萨克人到来之前，要想从堪察加本地的男子中找一 
个愿意从事这种行当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地人认为干这件 
事很危险，而且“没有出息。”®同样，在维多利亚尼安萨以东的阿坎 
巴人中，“寡妇再嫁，如果不是嫁给其小叔子，而是嫁给一个外人的 
话，她就必须先同一位长者进行一种性交仪式。否则，她所嫁之新 
夫先前所娶的妻子们就都不能再生育了，而她自己所生的孩子也将 
会死去。” @ 在英属中非约翰斯顿堡附近的诸部落以及其南部的巴隆 
加人中，也发现有类似的习俗。在毛利人中，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 
了，这个人必须负责为亡兄之床“清除禁忌”，而这种禁忌既附在床 
铺之上，也附在其寡嫂身上。在娶了寡嫂之后，这个人通常还要废 
弃自己原来的名字，改•用其亡兄的名字。而寡嫂在嫁给小叔子之 
329 后，如果不喜欢他，也可以请祭司为其办理离婚，然后再嫁给自己所 
喜欢的人，因为她通过与亡夫的兄弟结合，已经清除了身上的禁 

己 * 

Jlii、o 

我们说过，禁止寡妇在某段时间内再婚，同身孕问题并没有什 
么关系。这一点还可用以下事实加以 说明： 在很多民族中，鳏夫也 
同样必须在某段时间内保持单身。有些民族要求鳏夫在其余生中 


① Steller， Beschreibu voti dem luitid^ Hamtschutkci ， p, 346 Krasheninnikoff f 

History of Kamschatka , p. 214 sq m Jochelson, Koryak, p.752, 

② Lindblom， Akamba,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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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持单身，而有些民族则只要求保持一段时间的单身。至于 
这段时间的长短，在很多民族中，对于男女丧偶者来说都是一样 
的； 但有些民族给鳏夫所规定的独身时间，则要比给寡妇规定的守 
寡时间短。东非的布科巴人就是这样。他们给鳏夫定的独身期是 
一年，而给寡妇定的守寡期则是两年。巴特勒曾说过，在库基人 
中，男人丧偶后，第二年即可再娶；而女人丧偶后，则要过 3 年才能 
再嫁。不过，据索皮特先生说，在库基人中，或者说在库基人的某 
些支系中，却实行另一种规则，即鳏夫在3年之内不得再娶，而寡330 
妇则随时可以再嫁。 

对于鳏夫再娶所施加的某些禁律，在起源上显然同禁止寡妇 
再嫁的规定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鳏夫同样也会受到亡妻之魂的侵 
扰，并染有某种死亡毒素。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西南内陆的利卢埃 
特族印第安人中，无论是鳏夫还是寡妇，都必须举行许多道净身 
仪式，另外还要遵守许多清规戒律。如有违犯，就会导致身体的 
伤残。在汤普森河畔的印第安人中，男人在丧妻后的第 4 天，要 
在右脚腕、右膝、右手腕和脖子上系数条鹿皮绳。这显然是为了 
驱散妻子的阴魂。只有当这些鹿皮绳都掉下来之后，鳏夫才能再 
娶。在斯特拉特留莫人中，年轻的鳏夫（特别是其中那些有魔法 
的人）必须在丧偶后的一年之内禁绝性生活。在此期间，这些人 
常常独身一人来到树林中，排除身上的死亡毒素，并练习魔法。 
此外，鳏夫再娶还会给后来的妻子带来危险，正如寡妇再嫁会给 
后来的丈夫带来危险一样。在约翰斯顿堡附近的诸部落中，“丈 
夫在妻子去世之后，要服丧五六个月，然后被施以魔法，他就可 
以再娶了。如果没有被施以魔法，他若再娶，新娶的妻子就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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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在旁遮普邦的印度教徒中，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种 说法: 

现亡妻 之魂的嫉妒心会使丈夫后娶的妻子一一死去。因此，如果某 
个鳏夫一定要再娶的话，他就会在婚礼上把前妻的像挂在新娘的 
脖子上。这种画像或是镶在金银框里，或是刻在金银板上。如果 
找不到前妻的画像，或是没有人会雕刻画像，便在金银片上刻上 
亡妻的名字。“这种习俗的目的，是表明丈夫对亡妻的忠贞，以 
抚慰亡妻的灵魂。鳏夫虽是续娶新妻，却要装成是在娶亡妻的画 
像、名字，这样就把新娶的妻子看成了原来的妻子。”②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禁止鳏夫终生或某段时期再娶新妻的规定，主要见 
于那些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民族，或是那些虽有一夫多妻制 
婚姻但只属少数例外情况的民族。 

据说，世界上确实有一些蒙昧部落没有什么嫉妒之心，这种说 
法的根据往往是这些部落有借妻、换妻、让妻卖淫的 习俗。 但是， 
如果说性嫉妒一语如同我所理解的那样，仅仅表示因失去或害怕 
失去对作为自己性欲对象的某个人的独占权而产生的愤恨之情， 
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前面的这种推论。首先，当一个蒙昧部落的 
人出于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种种理由，或者仅仅是由于遵循自己 
部落的习俗，而把自己的妻子借让给某个来客的时候，又有谁能够 
确切地知道他内心的感受呢？其次，人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感受， 
甚至是很强烈的感受，只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默不作声罢了。 


① Stannus，“Notes on some tribes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in Jour. Roy. An- 
thr. Inst. xl. 315 sq. 

② Pandit Harikishan KauU Census of India , 1911. vol. xiv ‘ (Punjab) Report, 
p. 28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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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摩洛哥犹太人家中所受到的盛情的、而且显然是发自内心的 
款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遇到 过的； 但是，如果我由此就说 
我的主人不懂节俭或是没有吝啬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人的一 
种欲望可以被另一种至少在当时是更为强烈的欲望所掩盖。一般332 
说来，男人对于自己的女人都有很强的独占欲，但是为了贪图钱 
财，也会让妻子卖身于陌生之人，或者像某些黑人所做的那样， 
让妻子去引诱别的男人，以便诈取重额罚金。再者，性嫉妒是以 
某种程度的性爱为基础的，而无论是蒙昧部落的男人，还是文明 
民族的男人，并不都是始终如一地爱着自己的妻子。我们在前面 
曾经谈到，男人换妻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已经感到厌 
倦了。 

我讲这些，并不是要否认世界上确有一些嫉妒心较弱的民族。 
据说，很多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不能因 
此就用这些民族的情况来支持乱交说。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一妻 
多夫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婚姻形式乃是源出于某些特定的情 
况，而这些情况一般是不会导致共妻制的。这里还应当顺便讲一 
下，就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主要并 
不是那些最低等的蒙昧部落，而是一些从事畜牧业或农业的民族， 
其中有些根本就不能算作是蒙昧部落。麦克伦南曾经认为，“应把 
一妻多夫制看作是对乱交状态的一种改进和发展”。①然而，上述 
事实却并不能证实麦克伦南的这一看法。此外，让妻子卖淫的习 
俗也不能用以证明原始嫉妒心的缺乏。这种习俗显然不是什么古 
朴之风。据我们所知，在很多民族中，这种习俗是在当地人同“高 


①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 p. 9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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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明”发生接触之后才产生的。邦威克先生在一本关于塔斯马 
尼亚人的书中写道 ：“做 丈夫的在受到伪文明的腐蚀之后，有时便 
用妻子的贞洁去换一片烟叶、一块面包或是一枚6便士的银 
币。”©柯尔写道，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做丈夫的对于白人男子 
333 的嫉妒心要比对同肤色男子的嫉妒心小得多”，他们很少让自己的 
妻子向本部落的人卖身，却常常让妻子向到本部落来的陌生人卖 
身。 @ 乔治 • 格雷爵士曾 说：“ 在任何情况下，已婚男子都不允许 
一个陌生的土著人走近自家的炉火。”©博斯曼说，贝宁的黑人对 
于自己的妻子同本国男子来往，很是 嫉妒； 但对于自己的妻子同欧 
洲男子来往，则毫无醋意。利相斯基在谈到桑威奇群岛岛民时所 
谈的情况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同。关于加利福尼亚的情况，鲍尔斯 
说:“ 自从美国人到来以后，做丈夫的常常以妻子的名誉换取好处。 
如果妻子不愿意干这种丑事，做丈夫的就逼着她去干。而在以前， 
妻子如有这种丑行，丈夫则会毫不留情地将妻子杀死，而且事后也 
毫无悔意。” ® 皮吉特海峡一带的哥伦比亚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格 
奥尔吉说，从事游牧的科里亚克人会出于嫉妒心而惩罚自己的妻 
子，有时醋意大发，甚至还会将妻子杀死。而那些过定居生活的科 
里亚克人，尽管在文化发展水平上先进得多，却没有什么嫉妒心， 
甚至还愿意看到外国人同自己的妻子做爱，因此总是要将妻子打 
扮一番。另外，如果动物交配期亦适用于早期人类的假说能够成 


① Bon wick T The Last of the Tasmanians * p. 308* 

② Curr 3 Australian Race * i*l 】 0. 

③ Grey ，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of Discovery in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 t ii. 252 sq. 

④ Powers ，Tribes of California ，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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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早期人类的嫉妒心并不比其他哺 
乳动物弱。 

哈特兰博士说，世界各地许多蒙昧部落对于我们称之为严重 
侵犯贞节的犯罪行为所持的看法，应当使我们的学者认真地想一 
想.•男性的嫉妒之情究竟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基本 
的原始感情？他认为，答案应当是否 定的； 并认为对于婚姻史假说 
的某些新提法，也因而需要予以重新考虑。但是，在他论述男子嫉334 
妒心的长长的一个章节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持他的这一观点 
的材料；而我们则拥有大量的与这一观点完全相反的材料。此外， 
我也不能同意某些人的另一种说法，即不管人类的嫉妒心最初有 
多强烈，由于人类的群居生活方式，后来必然会出现男女乱交状 
态。有人就曾说过，同一个部落中的男子，如果不是为女人的事闹 
翻而分裂成若干敌对的派系，就会是沉溺于乱交的生活，二者必居 
其一。但是，古代的部落组织何以会阻止男人拥有自己专属的妻 
子呢？！其实，在现存的蒙昧部落中，部落组织从不阻止男人拥有 
自己专属的妻子。诚然，一个群体中的人，总是有体强体弱之分， 
有势强势弱 之分; 不论强者之强所依仗的是体能，是巫术，还是其 
他能力，既是强者，就会将最美的女子据为己有。现在是如此，以 
前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讲，男性的嫉妒心不仅是乱交的强大 
障碍，而且由于其特有的暴烈力量还可能防止乱交的发生。人们 
常常认为，乱交是不利于妇女多生多育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 
么，男子之间为了一个女人而产生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激愤之 
情，便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妓女 
很少生育，除非是在从妓之初。人们就此也提出了各种原因，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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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身、注射、堕胎以及性病等。此外还有一种解释，虽然只是一种 
假说，但却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有关，这就是性交过度可使阴 
道处于一种病态，影响受孕。而且，我们还可以想到，不同个人的 
精子可能相互产生一种反作用。据我的朋友 哈里. 费德利博士 
说，现已发现，不同种类雄性动物的精子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不知 
道是否就同种雄性动物做过任何实验。不过我们注意到，妓女从 
良嫁人之后，常常又可生儿育女。卡彭特博士提到，美国黑奴常常 
由于乱交而导致女奴不能生育。当美国禁止奴隶买卖之后，女奴 
的生育问题就成为奴隶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美国的种 
植园主们便尽力将黑人组成家庭。有句谚语说：“通衢道上草，人 
踏难长好”，①这句话可能表达了一个一般生理学的真谛，有助于 
我们理解男性嫉妒的特有暴烈力量。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上面提出的这些假说有一定道理的话，那 
么，由乱交所导致的恶果，同样也会在一妻多夫制的情况下产生。 
但是，这两种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很多民族 
中，妻子的各个丈夫是轮流与她同居的；在同一时间内，家里一般 
都只有一位丈夫。不过，许多有关一妻多夫制民族的报道都表明： 
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是不利于生殖的。在西藏 ，一 妻多夫制是一 
种比较常见的婚姻形式。据罗克希尔说，西藏的家庭一般人口都 
很少，只有三四个子女，最普通的情况则是只有两个子女。谢林先 
生的说法同罗克希尔的说法非常相似，他还补充 说：“ 我们在这一 
336 带的山区中发现，凡是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地方，都有这样一种后 


① Bertillon. quoted by Witkowski. La generation kumume .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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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是家庭人口很少。” $德 鲁和奈特也说，在拉达克，一妻多夫 
制具有减少人口的显著倾向，其方式不止一种。“这里不仅家庭户 
数很少，而且家庭人口也少。”此外，儿童也很稀少。贝尔伦发现， 
托达人中的儿童非常之少。布林克尔博士说，赫雷罗人有一种习 
俗，即两个男子常常结成一种特殊的关系，彼此有权同对方的妻子 
交合。而这种习俗已导致信奉异教的赫雷罗妇女很少生育。陶坦 
博士认为，马克萨斯群岛上的妇女生育率较低的一个原因，就是 
“性生活过度自由，以至达到几个妻子一块集体同床的地步”。 © 
另一方面，在印度西北各邦的阿希尔人中，实行兄弟共妻制的妇 
女，在生育率上却与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妇女差不多。克鲁克先生 
对此很是诧异，后来他听说，“长兄的弟弟们其实并不常常回来，因 
此也就没有对生育率产生什么影响。”③ 

当然，在某些民族中，男女之间也可能有某种近乎于乱交的关 
系。但是，那种认为乱交已构成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普遍阶段的 
假说，并不像吉罗-特龙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具有科学意义的假说； 
依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在社会学探索的整个领域里显现得最不 
科学的假说之一。 


① Sherring ，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 ， p. 88. 

② Tautain，in L’Anthrofiologie ， ix. 420, 421,423. 

③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ii.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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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蠹 
结通里翻结賵圧齡 


在未开化民族中，不仅存在着婚姻制度，而且其结婚率还远比 
我们文明民族为高。一般说来，几乎每个男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 
都要争取 结婚； 而女子更是没有一个不嫁人的。当然，在有些蒙昧 
部落中，祭司或巫师是不结婚的；此外，还有少数男女是搞同性恋 
的，也不跟异性发生关系。关于这两种情况中的前者，我将放在下 
一章中讨论，而关于后一种情况，我已在另一本书中有所涉及。但 
是，就绝大多数蒙昧部落的情况而言，虽然在结婚的具体方式上有 
所不同，但是男大而婚女大而嫁则无疑是一般的规律。现在，我就 
来讲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布里奇斯先生曾写信告诉我，在火地岛的雅甘人中，除了聋哑 
人和低能儿之外，没有不结 婚的； 除非某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因 
受放荡行为影响而不愿结婚。但是，“女人则没有不嫁人的。即便 
死了丈夫，也会很快改嫁他人。”同样，在巴拉圭查科省的伦瓜人 
中，也没有那种老处女。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只要还不太老，一般 
也都会再次嫁人。“每个女子都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得到大家公认 
的保护者，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社会风气。”®无论 
是在乔罗蒂人中，还是在其他任何一个查科部落中，努登舍尔德博 


① Grubb, An Unknown People in an Unknown Land t p. 21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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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从未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年事已高而仍未结婚的女人。据阿萨338 
拉说: “她们从来不过独身生活，一旦有了结婚的要求，马上就会结 
婚。” ® 在加勒比海西岸的莫斯基托族印第安人中，“未婚女子极为 
罕见。如果一个地方还有尚未嫁出去的女子，一些头面人物就会 
多娶两个妻子。因此，供求关系总是平衡的，大家也都很满 

意。 . 对于一个印第安人来说，打光棍不仅是一件耻辱的事，而 

且还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拉塞尔在谈到亚利桑那州的皮马族印 
第安人时曾写 道：“ 某个男人因为品质问题而娶不上女人的事，只 
是偶尔有之；至于女人不嫁的事，则更为少见了。现在，只是在卡 
萨布兰卡有这么一个女人，另外在布莱克沃特也有这样一位。后 
者由于老不嫁人而被人们视为有某种魔法在身 。” @哈蒙发现，在 
黑脚人、克里人、奇佩维扬人中，以及在落基山脉东侧的其他一些 
部落中，独身现象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况。阿什在密西西比 
河沿岸的肖尼人中也有同样的发现。普雷斯科特在谈到达科他部 
落时说：“我在他们那里没有听说谁是单身汉。人们对已婚男女要 
比对那些打单身的人更为敬重一些。” ® 据阿代尔说，很多印第安 
妇女都认为，少女不嫁人和寡妇不改嫁，就如同人已经死了 一样。 
在里帕尔斯贝附近的爱斯基摩人中，“每个女子一到婚龄便马上嫁 
人。一个女人一旦死了丈夫，马上就会有人再来娶她，⑤霍尔姆 
中尉在他见到的所有东部格陵兰人中，发现只有一个女人没有结 339 


① Azara ， Voyages dans VAmerique meridionale , ii , 21. 

② Bell ， Tangiveera » p . 261 sq, 

③ Russell , * ( Pima Indians ," in A?m. Rep. Bur. Ethnol. xxvi . 184. 

④ Prescott , in Schoolcraft ,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 «-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ii . 238. 

⑤ Gilder , Schwatka \s Search . p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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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而她却已生了两个孩子。据博戈拉兹博士说，在亚洲东北角一 
带饲养驯鹿的楚克奇人中，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忍受生活中的这 
样两种不便 ：一是 没有自己单独的房子，二是没有一个为自己管家 
的女人。此外，人们结婚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但居 
住在沿海一带的楚克奇人则是另一种 情况： 人们并不是非要结婚 
不可，因此，不结婚的人也比较常见。 

在兴都库什山医的卡菲尔人中，“年轻女子若不出嫁，则必定 
是无可救药之人。” ® 据谢林先生说，在喜马拉雅山区英属格尔瓦 
的菩提亚人中，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不结婚的。而在达马帕加纳的 
菩提亚人中，每个村子里都有很多没结婚的成年人，“这其中的原 
因在于，那里的婚姻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意愿，而人们总是在身心成 
熟之后才订立婚约。由于有的男人没人愿意嫁，有的女子又没人 
愿意娶，因此终生未娶未嫁的人也不少见。” © 在孟加拉的桑塔尔 
人中，“只有白痴才不结婚。” ® 在吉大港山区的唐塔人中，无论男 
女，都没有年过30而不结婚的。在同一地区还住有查马人，在他 
们那里，25岁以上的单身汉是十分罕见的。关于尼尔吉里山区的 
托达人，马歇尔先生 写道： “每一个男人或女人，每一个小伙子或大 
姑娘，都已成亲，而且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的。除了破足的 
姑娘或已过生育年龄的寡妇之外，我没有见到过一个未嫁人的成 
年女性。”④据吉尔霍兹神父讲，缅甸的克钦人似乎从未听说过自 


① Scott Robertson , Kafirs of the Hindu - Kush ， p. 534. 

② Sherring，“Notes on the Bhotias of Almora and British Garwal ，” in Memoirs 
Asiatic Soc , Bengal, i. 98 , 106. 

③ Macphail, “Cycle of the Seasons in a Santal Village，，’ in Calcutta Reviexv y N. 
S. i. 159. 

④ Marshall, A Phrenologist amongst the Todas ,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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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独身的事。对于每一个克钦人来说，结婚、生育是一件光荣的340 
事，无后而死则是一种耻辱。不过，在克钦人中，也还是有少数单 
身汉和老姑娘，这些人大多有些发傻，或是脾气秉性令人无法接 
受。 

在婆罗洲山区和沿海的达雅克人中，据说没有或几乎没有什 
么老姑娘或单身汉。马斯登在苏门答腊掌管着几个地区，他说，在 
这些地区的大约8 000名居民中，即使要找出10名年过30而未 
婚娶的男人来，也是很难很难的。在苏门答腊岛上还住着一支土 
著部落，叫库布人。哈根曾说，在这些人中，如同在马来人中一样， 

老姑娘也是很少见的。由于该部落男多女少，即便是相貌极丑的 
女子也能嫁得出去。在爪哇岛，克劳弗德“从未见过二十一二还未 
嫁人的女子”。①詹克斯先生说，在吕宋岛北部邦都一带的伊戈罗 
特人中，只有聋哑人终身不结婚。 

据说，在新几内亚的一些巴布亚人中，没有不结婚的人。女子 
一到青春期就都出嫁了，年轻寡妇一过服丧期便立即改嫁。在新 
爱尔兰（新梅克伦堡），每个男子和每个女子长大后通常都会结婚。 
在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地方，15岁以上的每个女子实际 341 
上都已嫁人。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东马利科洛，“不嫁人的女子实 
属罕见”。②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独身的妇 
女。这些妇女都是在孩童时就与某个尚处于婴幼期的大酋长定了 
亲；但是，当大酋长长大成人后却不要她们了。关于那里的男人， 

罗査斯告诉我们，不曾听到过有独身的人；但布雷恩则说，间或也 


①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 86. 

② Paton, quoted by Serbelov,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 S. xv.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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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身的男人，这些人都是由于找不到称心的女人而终生未娶。 
马里纳说，在汤加，有少数女子出于某种怪念头或某些偶然的原因 
而终身未嫁。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女子一般在婴幼时期即已定 
亲，而且结婚也大多很早。据说，已定亲的女子一般都是在8岁至 


14岁期间 (大 多是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就要离开父母。据柯 
尔说，在白人到来之后，土著人的风俗习惯已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但在这之前，他从未听说有哪个女子到了 16岁还未嫁人的。 

现在谈谈非洲的民族。据我们了解，在纳米布的布须曼人中， 
大多数男子和女子一到青春期就都结婚了。在翁东加，据说所有 
m 男女也都是如此行事。在贝专纳的拉图卡，坎贝尔确信，全城中的 
男子，无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没有一个没结婚的。“在不信基督 
教的巴苏陀人中，人们几乎没听说过有什么‘老姑娘，，而且寡妇也 
都没有什么守寡期。” ® 据伯切尔说，在南非的土著人中，无论男 
女，一般都没有终生不成亲的。 M . 朱诺曾对莫桑比克的聪加部落 
做过这样的描述， 他说： “在班图人中，很少有那种叫做单身汉的 
人。婚姻对黑人男子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只有卑劣之徒、伤 
残和弱智的人才被剥夺缔结合法婚姻的权利。一个男人只有通过 
娶妻结亲、生儿育女，才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人物。”同样，在班图 
族的这一原始部落中，每个女子也都会嫁人为妻，只是有的早些， 
有的晚些而已。 ® 在北罗得西亚的土著人中，除了年老寡妇之外， 
一般女人丧夫之后，很少有寡居一年以 上者； 她们很快就会由其最 
亲近的男性亲属所续娶。虽然男女离异之事很是寻常，但年轻妇 


① Minnie Martin » Basutoland ^ p, 88. 

② Junod * Li f e of a South Africa n Tribe ， l 12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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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少有长期处于独居状态的。罗斯科先生曾对巴格苏人做过一 
番描述。巴格苏人属班图族系，住在乌干达保护地东部边境地区 
的埃尔贡山麓。他 说：“ 在原始民族中，没有结婚和没有子女的女 
人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女人的主要职责一是生儿育 
女，二是给某个男人成一个家 。”1 '在班图族系卡维龙多人中，“女 
人未嫁而死是很少发生的。因为那里一般都是男方找上门来提 
亲； 即使没人来提亲，女方也会找个男人，以‘低价’把自己嫁了出 
去。” @ 在塞内冈比亚的曼丁戈人中，卡耶未曾见到一例年轻女子 
独身一人的情况，无论她们长得或美或丑。在西非的其他很多部 W 
落中，据说独身现象也是很少见的，或者几乎未曾听说过。据巴尔 
特说，西部图阿雷格人不怕别人挑毛病，就怕别人说他没 结婚； 他 
们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不结婚。 

我们常常听说，一个人要是不结婚，就会被人们看作是怪物， 

或是受到人们的蔑视和嘲弄。在智利的阿劳坎人中，“男大不婚， 
就会被人轻蔑地称为‘乌恰普拉’ （ Vuchiapra ) ，女大不嫁，就会被 
人称为‘库德普拉’ （ Cudepra ), 意即老而无用的、一无是处的 
人。”$在巴西的图皮人中，不结婚的男子一概不得参加狂饮聚会。 
在楚克奇人中，“成年男子如不结婚，就会为人所蔑视，被看成是无 
用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闲逛的流浪 
汉。” ® 吉大港山区的蒂佩拉人认为 ，一 个男人若是不结婚，便是无 
足轻重之人。在桑塔尔人中 ，一 个人要是老不结婚，“就会同时受 


① Roscoe , Northern Bajitu , p. 172. 

② Johnston , Uganda Protectorate , p. 746. 

③ Molina, History of Chili, ii. 115. 

④ Bogoras. The Chukchee , p.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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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男女两方面的蔑视，并被划人与窃贼、巫婆相近的一类人 ：人们 
称这种可怜的无用之人为‘非人’”。®在卡菲尔人中，单身汉在村 
子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在巴干达人中，单身汉不得占有土地。在 
乌干达保护地的巴坦巴人中有一句谚语，意思是说，女人不结婚便 
是无足轻重的人，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因此无异于一个死人。同 
344 样，托达人也认为，女人不结婚是一件有失脸面的事。如果某个女 
子未能在性选择的过程中自然地寻得男人，其父就要用一头牛去 
笼络一个男子，请他与自己的女儿结亲。在马拉巴尔海岸，如果某 
个女子死时仍是处女，其家人就会请本家的某个穷汉为其破贞。 
干这种差事，报酬相当 丰厚； 不过，事完之后，便立即会有很多石子 
朝他掷来，直到他逃跑为止。在緬甸的克钦人中，每当有单身汉或 
老处女死去时，人们都要举行嘲弄式的葬礼。西太平洋富图纳岛 
上的土著人认为，要想在死后能过好日子，就必须结婚成亲。而所 
有那些独身者，无论男女，都必须先自责一番，才能进人“费尔梅 
特” ( fale - mate )， g | I “ 逝者之家”。斐济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 ：一个 
人如果到死时还没有娶亲，那么，前往天堂的途中，他就会受到南 
加南加神的阻拦，并被打得粉身碎骨。 

结婚率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取决于一般人的结婚年龄。就蒙昧 
部落而言，虽然我们迄今尚未得到任何有关其结婚率及结婚年龄 
的统计数据，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所有蒙昧部 
落中，女子结婚的年龄要比西方各文明民族为早，男子结婚的年龄 
345 大多也是这样。以下一些材料似乎即可证明这一结论，虽然其中 
有很多或大部分记载只能被视为大致上准确。 


① Man ，Sonthalia and the Sonthals *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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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美洲土著人谈起。我们知道，在很多蒙昧部落中，男 
女多在孩提时即已定亲。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定婚是没有约束 
力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当定亲双方长到青春期时(有的甚至在 
此之前），一般就都完婚了。父母在子女婴幼期即为其缔结婚约的 
习俗，在南美洲主要盛行于英属圭亚那的阿拉瓦克人和马库西人之 
中，在北美洲则盛行于爱斯基摩人之中。不过，格陵兰的爱斯基摩 346 
人不在此列，在他们那里，这种习俗一直是十分罕见的。18世纪的 
作者达拉格曾说过，格陵兰的年轻人在刚刚产生性欲并能养活妻子 
之后，就马上结婚了 ；他们挑选的妻子，都是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 
不过，达拉格又说，也有很多男子直到二十七八岁时才成亲。据霍 
尔姆说，格陵兰东海岸的人往往在长大成人之前就已娶亲了，他们 
主要是想找个女人为他们做饭和照看捕鱼工具。因此，有些小伙子 
所找的妻子，从年龄上看足可以做他的母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汤 
普森河沿岸的印第安人中，女孩尚在婴幼期，往往就已许配人家了， 

有些男子要比她们大上20 岁。 “她们只要经过成年仪式，就被认为 
可以结婚了。这时她们大约都在十七 八岁。 但有时成年仪式一直 
要持续到23 岁。 大多数男子则是在举行完成年仪式之后3至7年 
内娶亲，也可以说，他们大多是在22岁至25岁之间结婚。” ® 在华盛 
顿地区②的沿海印第安人中，斯旺先生注意到这 样一个 规律：年轻男 
子所娶的，都是比自己大得多的 女子； 而年轻女子所嫁的 ，都 是比自 
己大得多的男子。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 是:假 如青年男子娶了年轻 347 
的女子为妻，那么，他们就谁也照顾不好谁了。在内布拉斯加州密 


① Teit ， “Thompson River Indians of British Columbia，’，in Memoirs American Muse- 
Natural History ， Anthropology, i. 321, 

② 位于美国西北部， 1889 年建为华盛顿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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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河谷的奥马哈部落中，男子过去总是到 25 岁或30岁时才娶 
亲，女子则是到20岁时才嫁人。但是，现在风俗变了，女子在十五 
六岁或十六七岁时就结婚了。在纳切斯人中，青年男子很少在25 
岁之前就娶亲。因为人们认为，男子不到25岁，身体仍旧很弱，而 
且也缺少经验和悟性。但是，据说在北美洲的其他很多部落中，以 


及在中美洲的一些部落中，人们很早就已结婚。例如，在索克人和 


福克斯人中，男子大多在16至20岁时 成亲； 女子在14至18岁时成 
亲（一般都是在16岁以前就已出嫁了）。在亚利桑那州的哈瓦苏派 
人中，女子在过了发育期之后，便早早出嫁了，大多都是在十三四时 
嫁人。据说，波尼部落的女子大致也是如此。关于墨西哥的塔拉斯 
科人，伦霍尔茨博士写 道：“ 某个男子如果已经长了胡须，尽管他只 
有20岁，又未结过婚，他一般也只能找个寡妇为妻。因为女孩子们 
348 都很多疑，生怕他是到了结婚年龄而有什么事会防碍他娶 亲。” ©在 
中美洲的一些部落中，父母在儿子还只有9岁或10岁时，就张罗着 
给他娶媳妇了。 

据 M . 沙法宁讲，在奥里诺科河沿岸的瓜劳诺人中，男子在十 
四五岁，女子在10至12岁时，就已结婚了。在英属圭亚那的土著 
人中，男子在十五六岁，女子在十二三岁定亲。在大查科草原的卡 
尤亚人中，男子很少有在十七八岁以前就结婚的，但是女子则在十 
一二岁时就出嫁了。在希波托河沿岸的科罗亚多人中，据 V . 斯皮 
克斯和 V . 马蒂多斯说，男子一般在15至18岁时娶亲，女子一般 
在10至12岁时出嫁。克劳斯博士说，在阿拉瓜亚河沿岸居住的 
卡亚波人实行早婚，在15岁至20岁时就已结婚了。他还说，在同 


① Lumholtz, UnknoztTi Mexico < ii.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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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畔居住的卡拉雅人中，男子在 17 至 20 岁时结婚，女子在 
14至16岁时 结婚； 但他又说，也有些男子由于受了某些夸说单身 
生活好的老光棍的影响，总是希望尽可能晚婚，为的是不致为养家 
锯煳口的责任 所累； 寡妇如果没有小孩的拖累，也愿意一个人这样 
单过。据一位老作者说，在大查科草原的圭库鲁人中，大多数男子 
为了能过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一直要熬到25岁至30岁时才结 
婚。鲍克神父在18世纪中叶曾旅居巴拉圭。他说，在大查科草原 
南部的莫科维人中，男子一般都是过了 20岁才结婚。但据阿萨拉 : m 
说，拉普拉塔平原的瓜拉尼人结婚较早，而且在大查科草原的瓜纳 
人中，女子“结婚最晚的，也超不过9岁 '① 据博韦中尉说，在火 
地岛，女孩子在十二三岁时就开始为自己物色男人；而男子则是在 
14岁至16岁时成亲。大男娶小女，小男娶大女，这是广泛流行于 
南美洲的一种习俗。在后一种情况中，等到妻子颜色已退之时，做 
丈夫的还可以另娶 新妇； 至于原来的妻子，既可将其留下，也可将 
其打发出去。因此，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中，三四十岁的男子常 
常娶6至12岁的女孩子为妻。在亚马孙河流域西北部的维托托 
人和博罗人中，女孩子出嫁时的年龄多在5至 ls 岁之间。男子很 
乐于迎娶9岁或10岁这种尚未长成的女 孩子； 娶来之后，便交给 
自己家的女眷去管。惠芬先生说，这些男子这样做，“是为了通过 
不断来往而增加感情。娶来的女孩同这名男子及其家人住在一 

起，渐渐地也就成了这家人中的一员，并适应了这家人的生活习 
惯”。@ 


① Azara, Voyages dans V Amerique meridionale , ii. 60-61 ,9-1. 

② Whiffen, The North West Amazons ,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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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美洲爱斯基摩人一样，在白令海峡对岸的楚克奇人中，也 
有定娃娃亲的习俗。博戈拉兹博士指出，关系不错的人家，即便没 
有血缘上的联系，也愿意彼此联姻，有时甚至在子女未出世前，就 
已经为他们定亲了。不过，这种亲朋好友家的联姻，更多地还是以 
相互交换其女为基础的。他还说，男子往往很早就成亲了，而年轻 
350 女子生儿育女的事也不少见。在吉利亚克人中，父母在子女孩提 
时就为他们定亲了。在萨哈林岛的吉利亚克人中，据说男子多在 
十三四岁成婚，女子多在十二三岁出嫁。在阿伊努人中，为子女定 
亲虽不是一种很普遍的习俗，但历史却很久远。不过，定了亲的青 
年男女并不一定非成亲不可。阿伊努人认为，女子的适婚年龄是 
十六七岁，而男子则多在19岁或20岁时成婚。在科里亚克人中， 
女子通常在20岁或过了 20岁才 结婚； 不过在以前，未成年就结婚 
的现象还是很常见的。布里亚特人通常在孩子很小时就为他们定 
亲了。不过，两家人以自家的女儿为自家的儿子换亲的习俗，也会 
使夫妻年龄相差过大。有时，小伙子娶到的竟是半老徐娘，而老头 
儿娶到的却是年轻女子。实行娃娃亲这一习俗的，还有萨莫耶德 
人和雅库特人。而据万贝里说，突厥语族的所有民族都有此俗。 
在罗布泊的湖居人中，女子约在十四五岁时嫁人，男子有的也是这 
么大结婚，有的则稍晚一些。 

在兴都库什的卡菲尔人中，很少有到12岁还没结婚的女子。 

有些女孩尚在襁褓之中，即已嫁给或是许配给成年男子；而有些成 

351 年妇女，甚至中年妇女，却嫁给一个少年。在后一种情况下，为妻 

者实际上是一名在地里干活儿的奴隶，而丈夫则是一名孤儿，家中 

有地却无力耕种，便这样找人来种。在印度南部的托达人中，夫妻 

年龄的差距往往也很悬殊。有时是女方年龄较大，其原因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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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行表亲联姻的习俗；但更常见的情况则是男方比女方大得多， 
其部分原因在于当地有童婚习俗，女孩常常在两三岁时就出嫁了。 

在尼尔吉里丘陵地带的另一个部落科塔人中，男子长到15至20 
岁时，其父母就要为其提亲，所找的都是6岁或8岁的女孩。在尼 
尔吉里山区的卡苏巴人中，“既有童婚，也有成年婚，不过前者更为 
常见。在这个森林部落中，说来奇怪，成年婚竟被人视为一件丢人 
的事”。①在泰米尔地区，女孩长到6岁至8岁时，就该出 嫁了； 而 
在古代，泰米尔人则认为女子的适婚年龄是12岁，男子的适婚年 
龄是16岁。在坎德人中，男子在10岁至12岁时即娶妻结亲，女 
方通常都比男方大4 岁。 在焦达讷格布尔高原的一个达罗毗荼部 
落奥朗人中，新郎的平均年龄是16岁，新娘的平均年龄是十四五 
岁。 在焦达纳格布尔高原还住着另一支部落，叫蒙达人。据说，在 
那里的富裕人家中，现在实行早婚的已非 罕见； 但是，人们都还记 
得从前的 规矩： 男子在亲手做成一把犁之后，方可 娶亲； 女子在学 
会用棕榈叶编席子和学会纺棉花之后，方可嫁人。在博多人和迪 352 
马尔人中，“人们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后才结婚，男方通常为20至 
25岁，女方通常为15至20岁。” © 在桑塔尔人中，男子一般在十六 
七岁结婚，女子一般在15岁结婚。在居住于阿萨姆邦的一支属于 
藏緬语族的部落米基尔人中，则不曾听说有童婚的 存在。 男子是 
在14岁至25岁之间结婚，其中以十八九岁最为普遍；女子是在 
10岁至15岁之间结婚，其中以15岁最为普遍。 一 般说来，婚姻 
在印度土著部落中，几乎如同在印度教徒中一样普遍，只是定婚较 


① Hayavadana Rao ， “Kusubas， ” in Anthropos, iv. 179. 

② Hodgson, “K6cch, Bodo and Dhimal people，”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vol. xviii. pt. ii.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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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娃娃亲也较罕见。马来半岛的土著人一般结婚都很早。例如 
在贝西西人中，男14、女13即已 成亲； 还有一些女孩很小就出嫁 
到丈夫家，由丈夫一家把她养大。锡兰的维达人多在青春年少时 
结婚； 而在安达曼群岛，男子则很少有在26岁之前结婚的。 

菲律宾群岛上的很多部落，都有实行童婚的习俗。在棉兰老 
岛的一个山地部落苏巴努人中，女子一进人青春期 ，一 般就都结婚 
了；而男子多在过了青春期之后才结婚。在棉兰老岛南部的巴戈 
博人中，据说结婚年龄要比菲律宾大多数部落晚许多，人们一般都 
是到18岁或20岁时才成亲。为小孩定亲的事在马来群岛也很常 
见。在婆罗洲的沿海达雅克人中，男子在20岁左右，女子在十六 
七岁时 成亲； 不过，也有更晚才成亲的。但是，过了 25岁还单身一 
人的情况，就很少见到了。在同一海岛上的卡扬人中，“年轻男子 
大多在20出头时定亲，而女方则往往要比男方小几岁。，’ 0) 苏门答 
腊的库布人在很小时就结婚了。在巴塔人中，男子一般在18岁时 
娶亲，女子则在15岁或不到15岁时出嫁，甚至还有9岁就出嫁 
的。在苏门答腊的东海岸上，有一个亚齐王国。那里的青年男子 
初婚的年龄多在16岁至20岁之间，女子结婚的年龄要比东部群 
岛其他国家为早，她们在8岁或10岁时，甚至在7岁时，就嫁到夫 
家了。而她们的丈夫则可能是成人，甚至是年长者。比克莫尔先 
生说，在马来人中，男子初婚的年龄通常是在16岁，女子则在十三 
四岁出嫁，甚至还有更早的。 

在太平洋诸岛，很多人都是在年幼时定亲，有的父母甚至在子 
女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经给他们指腹为婚了。据马里纳推测，在汤 


① Hose and McDougal! , Pagan Tribes of Borneo , ii.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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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群岛，已婚妇女中约有 1/3 的人都是小时候定的亲。一般来说， 
给少女许配的多是与其年龄相仿的男子，但在有些地方，把少女许 
配给成年或老年男子的事也不少见，有些人的年纪甚至足以当爷 
爷了。女子定亲后，可以仍旧住在父母家，直至长到适婚年龄才被 
娶走； 也可以立即就迁到未婚夫家里去住。不过，即使是后一种情 
况，已定亲的男女也仍要分开居住，甚至不得相互交谈。而且，有 
时还可#到这样一种习俗 ：男女 定亲后，虽有女方到男家的，但也 
有男方到女家的，接受一段对方的教育。至于完婚的年龄，据说， 
新几内亚马克莱海岸的巴布亚人是在13岁至15岁完成割礼之后 
很快就 结婚； 而在荷属新几内亚的内陆部落中，男子结婚则相当 
晚，未婚男子全都住在男子公房里，沉迷于同性恋的活动。在英属 
新几内亚的梅克奥地区，男子在13岁左右、女子在10岁左右结 
婚; 但是完婚的年龄则较晚，一般至少都要等到男18岁，女16岁。 
在英属新几内亚的马富卢山民中，男子长到十六七、十 七八岁 ，就 
被认为进入适婚年龄了，女子还要再早几年。但是，在他们系上腰 
带之前，一般都不会结婚。不过，也没有任何习俗禁止他们在这之 
前结婚。在莫尔兹比港，“20岁以上的男子很少有没结婚的。”©在 
原德属新几内亚博加吉姆地区的土著人中，人们一般都是在20岁 
以后才订婚。 

在德国人统称为俾斯麦群岛的诸岛中，最早的适婚年龄是男 
十四五岁，女9岁或10岁，但很少有这么早就结婚的。不过，过了 
15岁还未嫁人的女子也很少见。在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上的 


① Stone，Port Moresby and Neighbourhood”，in Jour. Rov. (Seografih. Soc. 
xlvi.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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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因地区，所有1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均已 结婚； 而男子则是在20 
岁或25岁结婚，原来甚至要等到25岁至30岁上下才能结婚。在 
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东马利科洛，女子通常在12岁结婚。在新喀里 
多尼亚，男女一般都是在长到18岁至20岁时结婚。在斐济，“社 
会地位较低的青年男子很少有在25岁之前结婚的，这对一个原始 
部落来说已是晚婚了。” ® 复活节岛有一个古老的习俗，目前仍很 
流行： 当男孩长到一定年龄（譬如12岁），其父就会给他找一个合 
适的女子为妻。这名女子或者和他同岁，或者比他小一些，后一种 
情况似乎更多。据有些作者说，女子一般都是10岁出嫁。在纽埃 
岛，也同在波利尼西亚诸岛一样，女子很早就出嫁了。贝斯特先生 
说: “早婚在毛利人中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虽然年长者都认为这 
样做没有好处。” @ 但是据特里吉尔先生讲，早婚在毛利人中，特别 
是在男子中，并不普遍。男子常常是在发育成熟之后才娶妻成亲。 

父母在女儿幼小时，甚至尚未出生时就为其定亲的做法，在澳 
大利亚极为普遍。做父母的可以把自己女儿许配给某个朋友家的 
男孩，也可以许配给某个已结过婚、甚至从年龄上讲足以给她做父 
亲的成年男子。女孩被父母许配给他人之后，一般仍和父母住在 
一起，直到发育成熟为止。这时，她的丈夫就要来领她走了。有 
时，做丈夫的不等女孩发育成熟，就要求将她领走， 甚至与 她发生 
性关系。据施特雷洛说，在阿兰达人和南洛里查人中，如果某个女 
孩被许配给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那么，只有当男方长了胡 
子，甚至开始有了几根白胡子之后，双方才能结婚。柯尔先生甚至 


① Thomson, Fijians ， p. 172 sq. 

② Best, in Trans, and Proceed. Nexv Zealand Institute ， xxxvi.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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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男子一般只有到了 30岁以后，才能娶妻成亲。而年轻男子只 
有娶老妇为妻，才准予提前结婚。据塔普林先生说，在纳里涅里人 
中，男子很少有在18岁或20岁以前结婚的。 

在非洲的很多部落中，童婚也相当盛行。在某些地方，童婚几 
乎是唯一的一种婚姻形式。未婚夫一方可以是幼童，可以是青年， 
也可以是已婚男子，甚至可以是白胡子老翁。在很多情况下，两家 359 
人关系不错，于是就让两家的子女通婚。例如，在前德属东非的尧 
人中，刚刚生过小孩的妇女就常常会对正在怀孕的妇 女说： “我生 
了一个儿子，你要是生个女儿，就让他们成亲吧！ ”于是，婚事就这 
样定了。在英属尼亚萨兰，女孩子未来的婚事几乎都是在其出生 
后的几个月内就定好了的，未婚夫一般也都是少年。在非洲的某 
些民族中，这种童婚对于女方是有约束力的，而在另一些民族中， 

则没有约束力。不过，男方在娶亲完婚之前，还必须交付 聘金； 而 
且，一般都要等女方至少长到10岁至12岁的时候才能完婚。 

在非洲，女子结婚的平均年龄多为十二三岁。在赫雷罗人中， 360 
女子是在12岁至15岁时结婚。在英属中非约翰斯顿堡附近的部 
落中，女子是在15岁左右结婚。在卡菲尔人的某些部落中，女子 
13岁即可结婚，而在另一些部落中，则非要长到17岁不可。据基 
德先生说 ：“如 果一定要讲一个平均数的话 ，那么 ，女子结婚的平均 
年龄应当是16岁。” 0 在奥因族布须曼人中，女子在13岁至16 岁 
时结婚。在多哥的巴萨里人中，女子在结婚时不得低于十五六岁； 
在英属东非的阿基库尤人中，不得低于十六七岁；在乞力马扎罗山 
地区的瓦查加人中，不得低于17 岁。 而在巴干达人中，根据乌干 


① Kidd ，The Kssential Ka fir t p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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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土著委员会最新颁布的法令，女子在十七八岁之前不得结婚。 
非洲男子的结婚年龄取决于是否发育成熟，以及是否有能力交付 
聘金。在多哥的巴萨里人中，男子直到17岁才能结婚；而在西非 
其他地方，十五六岁即可结婚。根据我们提及的乌干达土著委员 
会最新颁布的法令，青年男子“在20岁之前”不得结婚。但在从 
前，巴干达人对于结婚年龄并无任何禁律，青年男子在发育成熟之 
^后，只要有足够的财产交付聘金，一般都在16岁左右就结婚了。 
根据芳蒂人的习惯法，“在儿子达到青春期年龄之后，父亲有责任 
尽快为他定亲。” ® 在赫雷罗人中，男子结婚的年龄是在16岁以 
上；在奥因族布须曼人中，是在16岁至18 岁； 在英属中非约翰斯 
顿堡附近的部落中，以及在中非的福尔人中，是在17岁 左右； 在维 
多利亚一尼安萨湖以南的瓦尼扬韦齐人中，是从17岁到20 岁； 在 
前德属东非的瓦菲帕人中，是从18岁到20 岁； 在瓦査加人中 ，一 
般是在24岁。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在非洲，男子结婚最早的， 
要数马达加斯加人了。据 M . 格兰迪迪埃说，马达加斯加的大多 
数男子在14岁左右就已结婚了。 

对大多数蒙昧部落的人来说，婚姻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正如 
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在很多未开化民族中，一个人如果不结婚， 
或者不结成那种一般都会导致婚姻关系的男女关系，就很难甚至 
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另一方面，在没有这类限制的地方，我们 
则常常听说，年轻男子愿意过单身生活。我们注意到，在南美洲的 
362 某些印第安部落中，就有这方面的事例。另外，关于印度的达罗毗 
荼部落，克鲁克先生曾这样说过 ：由于 当地女子婚前性关系比较松 


① Sarbah T Fanti Customary Laws t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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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男子直到年岁很大了，需要成家养老时，才打算结婚。” 0 但 


是，即使在婚外性生活比较自由的地方，结婚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 


件迟早的事。男子必须要有一个女性伴侣为其料理家务，诸如砍 
柴打水、生火做饭、制皮缝衣、采集食物 等等； 而在从事农业的民族 
中，往往还要包括种地在内。男子必须要有一个女人为其生儿育 
女； 在蒙昧部落的社会生活中，个人的安全和福祉要依靠家庭纽带 
来维系，老人的生活要靠儿女来 维持； 因此，男人若是没有儿女，就 
会成为不幸之人；甚至在其死后，也会因为没有儿女的照顾而继续 
吃苦受罪。白令海峡一带的爱斯基摩人“在死前如果没有人向其 
保证逢年过节必祭其灵，他们就会表露出一种极大的恐惧，担心到 
了阴间无人照料，生活会贫困不堪”。②因此，如果一对爱斯基摩 
夫妇身前无儿无女，他们往往会收养一个 孩子； 这样，他们死后，在 
人世间便仍有所留。这个孩子的职责就是在亡人节期间按照习俗 
大办宴席，以祭祀养父母之灵。罗斯科牧师也说，在英属东非的巴 
格苏人中，婚姻“与其说是一种爱情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利害关系， 
因为人们在死后要靠自己的子女扶助在天之灵”。③据巴彻勒先 
生说，在日本的阿伊努人中，男子总是希望至少能生有一子，这其 
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诸 如：父 亲死后，儿子可以起到家庭祭司的 
作用；儿子可以继承和保管祖传之物和家庭财宝，并将其传给子孙 
后代；儿子可以成为一家之主，对弟弟妹妹行使父亲之权；儿子可 363 
以为父亲养老送终。 


①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Western Provbue.s and Oudh , i. p 
cxcviL 

② Nelson, “Eskimo about Bering Straits，” in/U m. Rep. Bur. Ethnl, xviii. 290 

③ Roscoe ，Northern Bantu ,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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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蒙昧部落中，青年男子对于养家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难 
处。洛中校在谈及印度支那半岛的某些土著部落时曾说，在社会 
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在某些未开化部落中，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子， 
在打渔狩猎、维持生计方面，与年长者相比毫无逊色，因此早婚对 
于他们来说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事实上，早婚也是一件很容易 
办到的事。而青年男子在结婚之后，很快即可体会到 ：结婚 乃是其 
实际利益所在”。 ® 比克莫尔在谈到马来人时曾说过，人们从来不 
觉得养活一个家庭有什么难处。这种说法可适用于许许多多的民 
族。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一个男子来讲，妻子儿女非但不是什么负 
担，而且还是财富的源泉。赫里奥特在对加拿大的某些印第安人 
进行描述时，就曾说过 ：儿女 构成了蒙昧部落中的财富。 

但是，即使是在蒙昧部落的生活中，也会因种种情况，使人一 
时甚至长期无法结婚。在有些地方，要想娶亲，就必须要花钱去 
买，而有的年轻男子又很难交付娶亲所需的一笔聘金。艾尔斯先 
生就曾写信向我谈起过祖鲁人的情况，他说：“那些没有牛的年轻 
男子往往要等上好多年才能娶妻结婚”。坎贝尔曾问一些坎德人 
何以不结婚，他们回答说，他们打单身是因为娶不起妻子。据施派 
泽博士说，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北部的彭特科斯特岛 ，“一 般说来，年 
轻男子不是因为没钱而娶不起妻子，便是因为钱少而只能娶廉价 
364 的老年寡妇。年轻漂亮的女子通常都由老头买去了。”©事实上， 
据我们所知，在很多未开化民族中，娶亲必须交付聘礼的习俗，往 
往成为阻碍人们早婚的一个因素，甚至导致有的人长期结不了婚。 


① Low，“Karean Tribes or Aborigines of Martaban and Tavai,” in Jour. Indian 
Archipelago ^ iv. 418. 

② Speiser，in Archiv. f. A?ithropologie, neiv ser. vol. ix. 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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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习俗首先影响到的当然是男子，但是它也会导致未婚女性的增 
加。据说，在蒙达科尔人和荷人中，由于娶亲要交很高的聘礼，因此 
“有不少名声很好的女子长年结不了婚，这种情况在印度其他地区 
可能是不曾有的。” ® 在所罗门群岛，酋长的女儿很少有在年轻时嫁 
人的，原因是索价过高。但是，无论这种阻碍人们结婚的因素有多 
普遍，我们都不能过于夸大它的重要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 
年轻人无力买妻娶亲时，他还可以通过在一定时期里为女方父母干 
活的方式，或是通过与女方一起私奔的方式娶得妻子。而且，正如 
艾夫伯里勋爵所说，娶妻所付的聘礼通常都是根据本部落的情况而 
定的，因此，只要勤劳肯干，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可以娶得妻子。马斯365 
登在谈到苏门答腊人时曾说过，买妻习俗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 
对婚姻有多大的阻碍。因为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家当，哪怕是 
很小的家当，而嫁女所得的钱财又可用于为儿子娶亲。 

在很多蒙昧部落中，都有男多女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穷 
人要想娶亲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假如这种男 
多女少的情况与一妻多夫制的习俗相伴行，就不会在男子中造成 
独身的后果。但是，如果男多女少的情况出现于某个不实行一妻 
多夫制的民族，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数量的男子结不了婚。 
南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屿就是这种情况，在那些岛屿上，男性的人数 
大大超出了女性。据说，在复活节岛上，男性在人数上占有极大的 
优势，因此单身汉也随处可见。从前，所罗门群岛上的布因人总是 
在年纪很大时才结婚。图恩瓦尔德博士在谈到这一情况时曾说， 

这一方面是由于娶亲要付高额的聘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女性人 


① Watson and Kaye, People of India , i. n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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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男性为少。他还说，尽管如此，当地却仍在实行一夫多妻制。 
哈根则认为，所罗门群岛其他地区所以有很多男子不能结婚，原因 
366就在于一夫多妻制。在新不列颠（新波美拉尼亚）的加泽尔半岛 
上，男性本来就已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当地的富人还广泛实行一夫 
多妻制，因此很多穷人根本无法娶妻结婚。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 
中，同样也是男多女少，而年长的男子又将很多妇女（尤其是年轻 
女子）据为己有，因此，年轻男子通常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结婚。 

从很多报道来看 ，一 夫多妻制伴之以财产的分配不均，是导致 
穷人和年轻人中产生独身现象的原因所在。我通过与居住在某些 
不同蒙昧部落中的先生通信，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其中，哈 
德菲尔德先生谈了利富人的情况，卡曾斯先生谈了西斯纳塔尔地 
K 卡菲尔人的情况，英厄姆先生谈了巴刚果人的情况，西姆斯博士 
谈了巴特克人的情况。威克斯先生在谈到刚果河上游的博洛基人 
时写道，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结果，是将妇女集中于少数男子的手 
里，这些人要么是以继承的方式得到这些妇女的，要么是以花钱的 
方式买到这些妇女的。“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年轻而健壮的男子总 
是抱怨说，他们几乎无法娶上妻子。我们在某个城镇里发现，少数 
男子几乎将所有妇女据为己有；其中每个人都拥有从四五个到二 
三十个不等的妻子，而很多年轻人则娶不上妻子。，，①同样，据威尔 
逊说，在几内亚南部的沿海部落中，由于盛行一夫多妻 制，“ 社会中 
的大多数年轻男子都娶不上妻子。，’②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 
367 由于大多数妇女都为有钱有势的男子所垄断，因此有很多年轻男 


① Weeks ，Among Con^o Cannibals , p. 135. 

② Wilson, Western Africa , p. 266. 

316 



子都无法结婚。据哈迪斯蒂说，在库钦族印第安人中，由于每一个 
酋长、巫师和有钱有地位的人都有两三个甚或更多的妻子，因此大 
多数青年男子都娶不了亲，除非他们愿意找个没人要的老寡妇一 
起过日子。即使在女性人数大大多于男性的地方，一夫多妻制也 
可以导致男子独身。费尔金博士指出，在巴干达人中，虽然男女之 
间的比例是1比 3. 5,男少女多，但由于当地盛行一夫多妻制，因 
此有很多家境贫寒的男子都结不了婚。同样，在前德属东非的孔 
德人中，尽管女子明显多于男子，但由于年长而富裕的男子都迷恋 
于多妻制的生活，因此很多青年男子只好被迫打单身。不过，我们 
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相 
当多的男子结不了婚。在大多数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这种 
婚制其实只局限于少数人之中，而且往往还是同女性过剩的现象 
相伴生的。因此，虽然有些人有好几个妻子，但实际上，每个男子 
还是都可以找个妻子的。斯旺先生就曾告诉过我，在坦噶尼喀湖 
附近的瓦古哈人中，虽然盛行一夫多妻制，但由于女性人数多于男 
性，因此并不存在成年男子结不了婚的情况。此外，我们还应当看 
到，在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一夫多妻制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因而 
不可能成为导致独身的重要原因。况且，在那样原始的条件下，还 
没有出现什么像样的财富积累，因此，男子也不会由于贫困而不能 
结婚。 

一夫多妻制可以导致某些男子不能结婚，而对女性的影响则368 
截然相反。正如朱诺在描述南非某个部落的生活时所说的那样， 
“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地方，每个女子都可以找到一个丈夫。，’©而 


① Junod* The Life o f a South A frica Tribe，u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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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尚未受到欧洲文明影响的国家里，只要女性居于多数，似乎 
就会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在蒙昧民族中，老处女几乎是完全不 
存在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 ，一 些国家实行一妻多夫制所造 
成的女性过剩，正是另一些国家通过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予以避免 
的状况。其实，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除了男多女少这一情 
况以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即这只是一种很特殊的婚姻形式。据我 
们所知，无论在何处，这种婚姻形式都不是当地唯一的婚制，而是 
与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以及群婚相并行的。 

在阻碍蒙昧部落年轻人成婚的各种因素中，还应当提到外婚 
制。博戈拉兹博士曾说过，通古斯人中的未婚男子要比楚克奇人 
中的未婚男子多，其原因不仅在于娶亲要交付相当多的聘礼，而 
且，“还在于当地实行严格的外婚制。新郎娶亲，只能娶自与本人 
不同的另一氏族”。①关于彭特科斯特岛土著人的情况，施派泽博 
士写道 ：“由 于血缘较近的人是一概不能结婚的，因此，结婚的机 
会就大为减少。于是在今日，一个男人尽管终日生活在女人之中， 
却往往娶不到妻子”。②我们在前面曾谈到澳大利亚很多土著人 
保持单身的一些原因，但这里还应当再补充一点 ：他 们在婚姻上有 
一项奇特的规定，即一个人只能同某几个小群体中的人通婚。 

369 如同文明民族中的情况一样，在有些蒙昧部落中，从军人伍的 

人也不能结婚。过去曾有一些作者谈起过，在易洛魁人以及与其 
相邻的部落中，年轻的武士在30岁以前很少有人结婚或与女人有 
任何来往。他们说，性交会使男人的双膝软弱无力，打仗时行动迟 


① Bogoras ，The Chukchee , p. 570. 

② Speiser, op. cit. p.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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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笨拙。谁要是在30岁之前结了婚，就会被人鄙视为没有大丈 
夫气概。在东非的马赛人中，武士绝对不准结婚，但是，正如我们 
在前面所谈到的，他们却可以同异性建立婚外性关系。这些年轻 
的武士不是同本部落的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建有小村落，村里还 
有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女与他们同住。部落长老规定，武士只有到 
了 30岁左右，并积蓄了一定的财产之后，才可以结婚。不过，如果 
哪个武士在战斗中格外勇猛，被允许提前退役的话，也可以早结 
婚。武士按规定结婚之后，便成为本部落的长老。据他们自己说， 
部落之所以准许武士与少女同住，是因为人们发现，如果不让女孩 
子接触自己部落的武士，她们就会委身于敌人，背叛本部落的利 
益。舒特 说过： “在祖鲁人居住的地区，单身汉要想结婚，须经国王 
批准。而国王有时要在他们到了 30岁或％岁时，才会准许他们 
结婚。国王之所以迟迟不准他们结婚，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 ：男子 
单身一人时，作战时可以无牵无挂，而有了妻子儿女的拖累，就不 
会勇猛如前了。恰卡当政时，只允许极少数的人结婚，但他的继承 
人则发现，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才是上策。恰卡的那种不近人情 
的做法，似乎是以某种既定的制度为基础的。”©说到这里，人们可 370 
能也会想到古罗马的军人。他们也属于罗马公民，但却不准结婚。 
与这些军人同居的妇女通常被叫做“女拥 ”（ focariae ) 。即使这些 
女佣在被征人伍之前，已同某个军人结为正式夫妻关系，也还是被 
人视为姘妇。不过，这种对军人结婚的限制，最迟到公元4世纪时 
已被废止，似乎是由罗马皇帝塞维鲁予以解除的。我们在后面的 
—章中，还 将谈 到马拉巴尔海岸的纳亚尔人和扎波 罗热地 区的哥 

① Shooter, Kafirs of Natal and the Zulu Country ,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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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人，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可以与某个女人同居，但不得结 
婚.在桑威奇群岛，宫廷中的大多数人一直是独身的，但同性恋和 
私通的情况则很普遍。 

娶妻难，娶年轻女性为妻更难，可能是致使童婚在未开化民族 

中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例如，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童婚的广泛 

流行，无疑与各部落对于女性的巨大需求有关。据说，在维多利亚 

东部的土著人中 ，一 个男青年往往与好几个小女孩定亲，原因是怕 

某个小女孩会夭折；另一方面，一个小女孩也可能被许配给好几个 

男青年，如果最先许给的那个男子未及长到娶亲的年龄就死了，那 

么，这个女孩还可嫁给其余的某个男子。另外，趁女孩尚未长大便 

迎娶过来，则是一件比较合算的事。在刚果河流域上蒙加拉地区 

的蒙万迪人中，青年男子都爱找六七岁的小女孩为妻，因为买一个 

六七岁的小女孩，要比买一个发育成熟的大姑娘便宜。同样，里德 

先生在谈到吕宋岛三描礼士省北部尼格利陀人的童婚时，也举出 

这样两个 原因： 一是男方的父母愿意在女方未及婚龄时便以较便 

371 宜的价钱将她买下，二是女方一家也想早些得到男方为娶亲而交 

付的聘礼。为了证明他的这一看法，里德先生还提及了三描礼士 

南部和巴丹省的情况。在那里，婚姻不像吕宋其他地方那样带有 

浓厚的买卖色彩，因此，童婚现象也就不曾被人发见。据说，在马 

来群岛，童婚还有这样一个特定的 原因： 在那里，男女私奔或诱拐 

女孩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习俗，因此，做父母的为了避免不中意的 

婚配，早早地就把女儿嫁人了事。再者，在很多民族中，人们对新 

娘的童贞都是看得很重的，而从小定亲则是保持女子贞洁的一种 

手段。例如，在奴隶海岸的约鲁巴人中，“某个女子如果从小便已 

定亲，那么，男方在娶亲时，若发现她不是处女，就可予以休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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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过亲的女子，则可以随意委身于人。” ® 最后，很多未开化民族 
之所以实行童婚，还有一个很寻常的动机，就是希望两家人由此而 
更加亲近，或将彼此的友谊巩固下来，代代相传；此外，还有人是想 
以此同某个名门望族攀亲。据说，这种婚俗在要人、富人或酋长之 
间特别流行，并由此而结成颇有政治意义的联盟。 

在很多未开化民族中，家里只要还有哥哥、姐姐尚未结婚，做372 
弟弟、妹妹的就不得先行 结婚； 如果弟弟、妹妹先于哥哥、姐姐而结 
婚，人们至少也会觉得这样做颇为不妥。中国也有这种习俗。在 
那里，兄弟姐妹是以长幼为序依次成婚的。我们在《创世记》中也 
可以读到，拉 班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 
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 在现代埃及，要让做父亲的在大女儿尚未 
出嫁之前先把小女儿嫁人，他通常都不会答应。吠陀时代的印度 
人认为，弟弟妹妹不应先于哥哥姐姐成亲。根据印度的古代法典，373 
如果违反依照长幼顺序结婚的规定，就将受到下地狱的惩罚，至少 
也要以苦行赎罪。在旁遮普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中，也同在印度 
教徒中一样，人们把先给小儿子、小女儿成婚而不是先给大儿子、 
大女儿成婚，视为一种耻辱。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依照风俗习 
惯，哥哥应当先于弟弟结婚，而姐妹又应当先于兄弟结婚，只有一 
种情况可以例 外：即 一个男子的姐姐已经出嫁，而他的妹妹又还年 
幼，他便可以先于妹妹结婚。现代希腊人也认为，做兄弟的不等姐 
妹出嫁就急着成亲是不 对的； 而姐妹们也应按照长幼顺序依次结 
婚。在爱尔兰，姐妹们通常也是按照年龄大小依次岀嫁，年龄最大 


① Ellis, Yoruba - 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 p. 184. 

② 《圣经 • 创世记》第 29 章，第 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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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是最先出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婚礼仪式中，也保留有这 
种规定的痕迹。布兰德曾引述 说：“ 如果一家人中，最小的女儿因 


某种偶然的因素先于姐姐之前出嫁，那么，姐姐们就要在她的婚礼 


上一起光着脚跳舞。据称，这样就可以抵消厄运，使她们得以嫁 
人。” 0 莎士比亚也曾提及这种习俗。而且，在希罗普郡以及英格 
m 兰北部，人们至今还遵守或记得这种习俗。在伍斯特郡，如果做父 
母的在大女儿未出嫁前先把小女儿嫁人，那么，大女儿就要在小女 
儿的婚礼上光脚跳舞或跳越喂猪的食槽，以示惩罚。格洛斯特郡 
的做法则是由未出嫁的姐姐拿一把条帚参加妹妹的婚礼。在威尔 
士，“一家人中排行最小的先于老大而成婚，那么，比他排行大的就 
要在其婚礼上光脚跳舞，以示惩罚。”@这似乎是说，如果弟弟先于 
哥哥结婚，哥哥也要在其婚礼上光脚跳舞。在巴尔莫勒尔堡一带， 
如果妹妹先于姐姐出嫁，那么，人们就要强迫做姐姐的系上绿袜带 
参加妹妹的 婚礼； 如有哪个年轻男子将这种绿袜带解下来， 那么， 
他就是她命中注定的丈夫。在苏格兰东北部，如果妹妹先于姐姐 
出嫁，就要在自己的婚礼上给姐姐系上绿袜带。而在法夫郡做矿 
工的乡民中，如果弟弟妹妹先于哥哥姐姐成亲，人们就要将绿袜带 
悄悄地别在其哥哥姐姐的衣服上。如在婚礼上被人发现，还要将 
绿袜带系在左臂上，并保留整整一个 晚上。 显然，所有这些习俗归 
根结底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男女到了适当的年龄，就应当马 
上 结婚； 而当弟弟妹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哥哥姐姐却还未成亲， 
那就很不正常了。 


①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 p. 398. 

② Marie Trevelyan, Folk-Lore and Folk Stories of Wales,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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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古代文明的民族中，如同在大多数未开化民族中一样， 

结婚被视为一种义务；而独身一人，不娶不嫁，则是极为罕见的。 
在古代墨西哥，当年轻男子长到20岁至22岁时，人们就要给他找 
对象，除非他想做一个祭司；女子的出嫁年龄一般则是从11岁（克 
拉维赫罗说是从16岁）到18岁。据说，在特拉斯卡拉一带，人们 
对于不结婚的人极为鄙视。如有哪个男子已长大成人却还不愿结 
婚，人们就会将其头发剪掉，以此对他进行羞辱。在古代秘鲁，每375 
年或每隔一年，每个地方官吏都要为本地区24岁以上的所有男子 
和18岁至20岁的所有女子安排婚事。 

格雷博 士说: “中国人无论身体是强是弱，相貌是美是丑，只要 
一到青春期，几乎都会受到父母的敦促，要他们尽快结婚。假如子 
女已经长大，却未婚先死，做父母的就会感到不胜惋惜。因此，如 
果一个青年男子已患痨病或其他慢性病，那么，只要他一到结婚的 
年龄，父母或监护人就会强使其立即结婚。” ® 中国人认为，结婚是 
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即使生前未婚，死后也要成婚。人们 
总是要安排夭折男童的灵魂与夭折女童的灵魂在一定的时候成 
亲。在中国人看来，死时没有留下儿子以延续家庭的香火，是男人 
最大的不幸之一，也是对列祖列宗的最大不敬。这是因为，如果没 
有众多后人悉心服事，没有他们经常上坟扫墓、供奉祖宗牌位以及 
按时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先父先母和列祖列宗在阴曹地府就会受 


① Gray ，Ch ina : a History of the Laivs , Manners and Customs o f the Pea ble , 

i.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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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孔子曾说，不孝是最大的犯罪；而孟子则说，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看来，对一个男子来说，最大的罪过莫过于保持独身了。如 
果一个人的妻子到了 40岁还不能给他生个儿子，那么，纳妾便成 
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道德家关于婚姻的这种训诲，1 000多年来也一直在日本 
广为传播。其结果是，独身虽未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却为公众舆 
论所指责。正如穗积教授所说，公众舆论已足以有效地要求人们 
恪守结婚的义务，而不必再施以法律。不过，他也说，这种禁止独 
身的习俗，只有现在或未来的户主才去实行。至于家里的其他人， 
情况恰恰相反，独身通常是一种义务。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 
只有一家之长及其长子（即其继承人）、长孙（即长子的继承人）才 
被允许并有义务结婚，其余诸子则不能依法结婚。他们根本没有 
希望成为一家之长并延续香火，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结婚和生儿育 
女。这一规定在武士阶层中得到严格的贯彻，因为其封建领主是 
不允许非长子结婚的。在某些地方的商人、手工艺人和农民中，有 
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在这种情况下，非长子新婚后一般都是另 
辟“新居”。在大宝律令时代（公兀701 — 1192年），男子15岁、女 
子13岁即可 结婚； 但现行民法典规定，男子17岁、女子15岁方可 
结婚。 

在朝鲜，男子通常在十五六岁时结婚，而且人们认为，男子娶 

比自己大一两岁的女子比较适宜。但实际上，常有十二三岁的女 

孩嫁给10岁或年龄更小的男孩。男女之间的婚姻往往在刚出生 

时就定下来了。据说，“人们从来不把那些没结婚的男子叫做‘男 

子汉’，而是把他们叫做‘ 丫头，。‘ 丫头，本是中国人对于未及婚龄 

的女孩的叫法。而在朝鲜，不管一个男子的年龄有多大，只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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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就被称为‘丫头’。而且，只要是‘男子汉’，即使只有十三四 
岁，也完全有权打骂、指使年过三十的 4 丫头’，而丫头却不敢说一 
句抱怨的话。” ® 

闪米特人有这样一种观 念：一 个人身后如果没有留下子女，就 
得不到以往祖先所曾享有的那种祭祀，因此在阴间就不会有好日 
子过。希伯来人则把婚姻看作一种宗教义务。根据犹太人公认的 
法典《布就筵席》， @ 一个男子如果拒不结婚，就是犯了杀人罪，并 
会损害上帝的形象，还会使神离开以色列。因此，只要一个人过了 
20岁还未娶妻，法庭就会强令其结婚。《密西拿》 ® 认定，男子结婚 
年龄一般应为18岁；而女子一到13岁这一法定年龄，就被认为可 
以结婚了。但是，犹太人在过去也有过盛行早婚的时期。13世纪 
时，很多犹太女子在未成年时就已结婚了。在17世纪下半叶，新 
郎往往不足10岁，而新娘的年龄就更小了 ^ 

伊斯兰教虽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但仍将它定为“所有具备结 378 
婚能力的男女”都应承担的宗教义务。 ® “真主的仆人娶妻结婚之 
后，他便完成了宗教义务的一半。”©这种看法与圣训有一定关系。 
据载，有一次先知问一个人是否已结婚，那个人说没有。先知又 
问： “你身体是否健全和健康？”那人答是，于是先知说道：“那你就 


① Ross ^ History of Corea , p . 313. 

② 《布就筵席》 （ SA «// uh 7 乂〜加 ） ，为16世纪犹太教律法和习俗汇编，至今仍为 
正统派奉为范本。此书由卡洛（1 4 88 -〗 5 75)将本人所著《约瑟之家》一书缩编而成，同 
时兼收前辈学者的观点^ 一- 译者 

③ 《密西拿》 （ Mishna ), 为犹太教经籍，是继《圣经》之后历史最悠久的权威性口 
传律法汇编，成书于公元 2 -3 世纪，共分6大部分，包含63篇专论^——译者 

④ Sayings o f Wuhammad , edited by Abdullah al-Mamun al-Suhrawardy , p. 55. 

⑤ Quoted by Lane ，Arabian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 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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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魔鬼的兄弟。” ® 在摩洛哥，我曾听人们说，一个人结了婚，今生 
就会得到神的保佑，死后还能进人 天堂； 而一个成年单身汉死后， 
不但上不了天堂，而且还会恶魔附身。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里， 
一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还不结婚，同时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那么，就会被人们看成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甚至是有损名誉的 
事。正如尼布尔所说，“在东方最罕见的，莫过于已到一定年龄却 
仍不出嫁的女人了。”©女人宁可嫁给一个穷人，或是给某个已婚 
男子做二房，也不愿老是独身一人。据波拉克说，在波斯，几乎每 
个良家女子在21岁之前都已出 嫁了； 至于老光棍，也未曾听人说 
起过。据埃尔劳斯通说，在阿富汗，男子通常是在20岁成亲，女子 
通常是在十五六岁出嫁。也有一些男子，由于付不起娶亲的聘礼， 
直至40岁时还往往结不 了婚； 而在女子中，也有到了 25岁还未出 
嫁的。不过，有些有钱人则是未及发育成熟便已成亲了。 

甫斯特尔•德 • 库朗日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曾指出，所谓雅利 
安民族，在古时曾将独身视为不孝和不幸。“之所以说不孝，是因 
为一个人如果不结婚，就会使列祖列宗受苦 受难； 之所以说不幸， 
是因为生前不娶，死后也就得不到子孙的祭 祀”。 一 个人在另一个 
世界里是否幸福，要取决于子孙后代的绵延不断，因为祭祀祖先、 
抚慰祖灵的职责，要靠子孙后代去履行。③为此，收养一个男孩显 
然是一种可行的做法。但是，至少在《梨俱吠陀》中，这种做法仍不 
能令人满意。印度教徒至今仍有这样一种老观念：“身为印度教的 


① Mishkaty book xiii. ch, i. , quoted by Hughes, Dictionary ()f Islam , p. 3] 3. 

② Niebuhr, “Tranels in Arabia,” in Pinkerton, .4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 
人 w and Travels, x. 151. 

③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e antique , p. 54.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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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一定要娶妻结亲、生儿育女，以便身后有人为自己举行 葬礼； 
否则，一个人的灵魂就会在荒野中凄然飘荡。” $为子女成亲是每 
一个做父母的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否则，就得不到子女的尊敬 。一 
个男子若不结婚，虽然会被社会看作几乎无用的人，甚至有违于常 
理，却不会因此而辱没家庭。而对印度的名门望族来说，女儿如果 
到了青春期还不出嫁，则是对门庭的最大辱没。据说，谁家有这样 
的女子，谁家就会得罪神灵，自讨苦吃。有人还对某些经文做了一 
种颇为苛刻的解释 ：一个 女子如果拒不嫁人，祖上三代都会受到诅 
咒。在印度 ，一 般而言，每14个女子中只有一个人到了 15岁还未 
嫁人；每24个男子中只有一个人到了 30岁还未 成亲； 而印度教徒 
的结婚年龄又较一般印度人为早。在年龄较大的人中，实际上已 380 
很少有未嫁未 娶者； 只有少数属于例外，诸如病残者、乞丐、妓女、 
姘妇、献身宗教的人和托钵僧。此外，在实行攀高婚的某些群体 
中，也有少数人因找不到合乎社会规定的对象而不能结婚。 

在印度人中，有相当多的男女早在幼时便已成亲。根据一项 
统计，每1 000人中，有10名男子、18名女子是在0—5岁时成亲， 

有48名男子、132名女子是在 5—10 岁时成亲，有159名男子、 

488名女子是在10—15岁时成亲。童婚盛行于印度中部的某些 
地区，如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孟买、巴罗达、中央行政区和海得拉 
巴；而在印度东部、西部和南部，童婚则较为罕见。印度教徒比信 
仰其他任何宗教的人都更热衷于实行童婚。在穆斯林中，实行童 
婚的人就少多了 ；在基督徒和崇信多神的人中，童婚就更为罕见 
了 ；而在佛教徒中，人们未曾听说过有不到10岁就结婚的，不到 


① Risley , People of India ,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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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就结婚的也极为罕见。不过，应当看到，印度的童婚通常并 
不意味着立即圆房。但是，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只要女方长到青春 
期，通常也就圆房了，而这最迟是在女方月经初潮之后不久。 

关于童婚的原因，人们现已提岀各种说法。但是首先，我们应 
当注意，不能把童婚看作达罗毗荼人或雅利安人原始习俗的遗存。 
大多数达罗毗荼部落都是实行成年婚的。在早期吠陀文献中，婚 
姻在本质上被视为两个发育成熟的男女的结合。童婚制是从梵经 
时代 ® 开始出现的。印度的许多法典都对女子的结婚年龄做了规 
381定；越是晚近，规定的结婚年龄越早。《摩奴法典》规定，30岁的男 
子应娶12岁的女子，24岁的男子应娶8岁的女子。而后来的一 
些法典都将结婚的上限年龄定为10岁，并将下限年龄降为7岁、6 
岁甚至4岁。有人曾经猜想，导致童婚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父权 
的增强。家庭中的男性户主肯定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拥有自主 
权，尤其不愿让她们拥有择偶的权利，怕由此而损害家庭的利益。 
此外，自吠陀时代以来，妇女的地位逐渐降低，而且，由于达罗毗荼 
诸部均实行婚前性交自由，人们对妇女的贞操也失去了信任。这 
些也可能是导致童婚的原因。据有关文献显示，有些父母为使自 
己的女儿日后避免招惹是非，很小就把她给了人家。还有人说，童 
婚是由于外敌屡屡人侵以及时局动荡不安而造成的。不过，也有 
人提出，实行童婚的最大动机，还在于做父母的想给女儿找个合适 
的对象。印度有一种攀高婚的习俗，规定妇女不得与比自己种姓 
低的男子结婚。这就限制了高种姓女子择偶的机会，使得做父母 


①梵经时代 （SOtra Period), 系指婆罗门教思想总汇《梵经 )) 成书的年代 （公元 
200— 450 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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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看到有人提出合适的对象，就匆匆忙忙地把女儿打发出嫁了。 
赫伯特 • 里斯利爵士曾 说：“ 童婚的习俗是从高种姓的人家开始 
的。这些人家有很多女儿嫁不出去，待字闺中。在这种社会压力 
下，迫不得已而实行童婚。但在后来，这却成了一种时尚，其他种 
姓也都盲目效仿起来。”① 


盖特先生对于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攀高婚的习俗虽有382 
导致早婚的情况发生，但更为常见的却是导致晚婚。他 写道: “一个 
穷人如果有好几个女儿，他就会感到为给女儿置备嫁妆是一件极其 
困难的事。因此，有很多女子早就过了青春期，却迟迟不得结婚。 

由于这种情况非常之多，所以在有些种姓中，实行攀高婚的部落已 
不再对未能在女儿进人青春期之前便将女儿嫁出去的父亲进行处 
罚了。拉杰普特人就是热衷于攀髙婚的一个部落，但他们在实行童 
婚方面却远远落在后边。因此，从总体上看，并不能说攀髙婚导致 
了童婚。倒是在那些嫁女比较容易、嫁妆不太昂贵的地方，童婚最 
为流行。” ® 盖特先生本人的观点 是：童 婚习俗既非源于雅利安文化 
本身，也非源于达罗毗荼文化本身，而是由这两种文化相互撞击所 
致。他认为，未受印度教影响的达罗毗荼各部落，虽然大多都在女 
子发育成熟之后才将她们嫁出去，但这些女子在出嫁前却享有很大 
的性自由。不过，当这些部落受到印度教的影响之后，这种婚前性 
自由便成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了。而消除这种现象的最简单方法， 

显然便是在情欲将女儿引人歧途之前，先将她嫁出去。与此同时， 
人们也萌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给儿子娶媳妇时，总是想找个 


① Risley, op. cit. p. 189. 

② Gait’ Census of India , 1911 ， vol. i. p.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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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这种想法也使得做父母的愿意挑选年龄小的女童，因为她们 
不大可能有失贞之嫌。盖特先生认为，他的这种假说是最切合实际 
的一种解释。它可以说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些部落在未受 
印度教影响之前皆行成年婚，而在受到印度教影响之后则比社会中 
的任何其他群体更加热衷于童婚。统计数据表明，童婚习俗在雅利 
383安成分最多的印度西北地区最为 少见； 而在其他地区，并且在低种 
姓中，即在达罗毗荼血统的部落中，最为盛行。于是，盖特先生便以 
这一事实反驳了有关童婚源于高种姓而渐及低种姓的说法。不过， 
他的论据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产生于社会某一阶级中的某 
一习俗，不仅很可能为下层阶级所仿行，而且很可能被下层阶级推 
向极端。盖特先生认为，在那些禁止寡妇再嫁的地方，不仅单身汉 
结婚要找女童，而且鳏夫再娶也要找女童，这也是促使女童早早出 
嫁的另一个原因 9 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真 
正以童婚为一般婚制的种姓，其实是允许寡妇再嫁的。印度的童婚 
可以有各种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女方父母害怕女儿将来嫁不 
出去以及男方愿娶处女为妻。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世界其他 
地方的童婚主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在缅甸，以及在阿萨姆、西北边区、科钦、特拉凡哥尔和迈索 
尔，则没有在 1(1 岁以前就结婚的。据说，大多数缅甸男子都是在 
十八九岁结婚，而到20岁时还未结婚的世俗男子也很少。女子一 
般则是在十三四岁时出嫁。暹罗人结婚也比较早 ，一 般都是女十 
三男二十，而且，“几乎每个女子或早或晚都会出嫁，所以社会上没 
有那种老姑娘。” ® 


① Young, The Kingdom of the YeUrnv Robe ,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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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中，如同在印度的宗教经典中一样， 
也载有男大当婚、传宗接代的思想。阿胡拉•玛兹达曾对琐罗亚 
斯 德说： “娶妻者远胜于禁欲者，有家者远胜于无家者，生育者 
远胜于无后者。”①对于一个古波斯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就是无 
后。一个人如果无后，就无法登上通往天国之桥。因为谁要是想 
上这座桥，桥上的天使首先就会问他是否留有后代在人间。如果 
回答“没有”，天使就会离去，他只能站在桥头空悲切。这种思 
想的原始含义是清 楚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留下儿子，就没有人为 
他举行家祭，因此也就不能进人天国。“阿希旺贵” （ AshiVan - 
guhi ) 是代表孝敬之意的一种女性非人化身，也是一切善事和财 
富的 源泉； 但是，那些无后的人，诸如老年男子、艺妓和孩子， 

则不得前来祭祀。据《耶斯特》②所载，“无论平民还是君王，最 
大恶行便是不让已经长大多年的使女结婚生子。”③在当今所有 
善良的帕西人⑼!：、目中，正如在大流土王时代和希罗多德时代一 
样，儿孙满堂和五谷丰登是人生的两大成就。因此，在帕西人 
中，出于善意或责任而捐助贫寒人家女子出嫁的事决非罕见，还 
有某些机构也为此目的而提供资助。 

古希腊人认为，婚姻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重 
要的事情。在很多地方，甚至对不结婚的人还要提出刑事诉讼 。I 
柏拉图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应当留有后代，以接替自己去做神的臣 


① Vendidad, iv. 47, 

② 《耶斯特》 ( Yasts ) ， 为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之一，包括2〗篇神歌，分别赞美 
21位神灵。译者 

③ Yasts , xvii. 54. 

④ 帕西人 （ Parsis ), 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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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伊奥塞斯也说 ：“凡 是感到自己的末日在不断临近的人，无不 
怀有一种萦萦牵挂之情，他们期盼自己的家庭香火不断，期盼着有 
人能为自己送葬，并按时在自己的墓前举行祭奠活动。”®同样，早 
期罗马人也在内心深处怀有这样的 信念： 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既 
是一种道德需要，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西塞罗的专著《论法律》，以 
哲学形式全面阐述了古罗马的法律，其中有一条法规，要求监察官 
向未婚男子课税。但到后来，罗马的性道德趋于衰败，早在公元前 
520年时曾受到严厉指责的独身做法则渐趋兴盛，尤以上层阶级 
为甚。许多人把婚姻看作人们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自我承受的一种 
负担。的确，结婚和养育儿女的负担确实不小，这在《格拉古土地 
法案》 @ 中有所反映，该法案列有这方面所需的费用。以后，奥古 
386 斯都法和帕皮厄斯一波佩耶斯法对于达到一定年龄而仍不结婚的 
人都要求课以罚金，但收效甚微。后来，罗马法规定，男子从14岁 
起，女子从12岁起，就可以结婚。 

根据凯撒的记载，古代条顿人认为，在20岁之前就与异性交 
媾是一件最大的丑事。塔西佗也说，那里的青年男子很晚才结婚， 
少女们也不急于嫁人。我们从中世纪条顿人的习俗中，可以确认 
上述说法的准确性。不过，到了成年阶段，条顿人似乎就没有什么 
独身的了。但名声不好的女人则不在此列。对于这些人来说，无 
论多漂亮，多有钱，都不会找到丈夫。 


① Isaeus ， Oratio de Apollodori hereditate , 30, p . 66. 不过，据罗德 （ Rohde ， 

Ps y che ， P . 228 ) 所说，这种想法在荷马时代并不存在，那时的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 
即 人黄泉，用不 着后人照料。 

② 《格拉古土地法案》 （ Gracc/mn Agrar/an ) ，为公元前2世纪由格拉古兄 

弟所制定的法律。他们鉴于当时罗马的大部分公有土地均为贵族霸占，故而主张进行 
改革，制定了把公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法案。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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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的农民中，我们也没有听到过存在独身的情况。青年 
男子一到了 18岁，父母就会催促他赶快结婚。从前，做父亲的甚 
至在儿子还很小时，就急着给儿子娶媳妇 ，一 来是为了给家里增添 
一个劳力，二来也是为了在儿子尚未成年之前他能先与儿媳同居。 
贝尔格莱德的吉奥尔格维奇教授告诉我 ：在塞 尔维亚，这种婚姻至 
今仍偶有所闻，至于从前，那就更多了。不过，年轻人不愿受制于 
这种旧习，这也是导致大家庭纷纷解体的—'个原因。童婚习俗在 
塞尔维亚和黑山都曾盛行过，而且至今还在高地阿尔巴尼亚广为 
实行。据德拉姆小姐说，那里的孩子大多在婴幼时期即已定婚，有 
的甚至早在出生之前便已指腹为婚。做父母的只要一生下儿子 ， 387 
就会立即找一个合适的人家联姻，假如那家没有女孩，便约好等下 
一胎。女方长大后，也可以不嫁给男方，但必须有一个前提， gp 要 
在证人面前发誓终生不嫁人。一旦违背诺言，就会造成无穷无尽 
的流血事件。女子一般在13岁时出嫁，男子则在15岁甚至14岁 
时成亲。不过，结婚年龄现已逐渐推迟。 

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都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可以结婚的 
最低年龄。罗马法曾规定，男子14岁，女子12岁可以结婚。这一 
规定后为教会所接受，并通过教会法的影响，在英国、美国若干州、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墨西哥、智利以及美洲其他一些信奉罗马天 
主教的国家沿袭下来。在奥地利，无论男女，到14岁时都可以结 
婚。在塞尔维亚和髙加索，男15岁女13岁可准予结婚。在巴西 
以及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两州，男 16 岁女 14 岁可准予 
结婚。在美国的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和伊利诺伊诸州，男 17 
岁女14岁可准予结婚。在秘鲁，男18岁女 I 4 岁可准予结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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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以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明尼苏 
达、新墨西哥、俄勒冈以及华盛顿诸州，男18岁女16岁可准予结 
婚。在瑞士，男20岁女18岁可准予结婚。在德国，男21岁女16 
岁可准予结婚。在瑞典，男21岁女18岁可准予结婚。但是，在很 
多已不再袭用教会法有关结婚年龄限制的国家中，还可以通过特 
准条款免除对于早婚的限制。德国民法典就有这种特准早婚的规 
删定，但只适用于妇女，而男子仍要经过特案处理，即在监护法庭宣 
布他已成年之后，才能在21岁之前结婚。不过，只要男子已满18 
岁，法庭随时有权宣布他已成年。现代立法的一般倾向是提高结 
婚的年龄限制。因此，在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数字中，有些可能在近 
几年已有了变更。 


除了这种较低的结婚年龄限制之外，有些国家往往将这种年 
龄限制定的更高一些，凡低于这一年龄的人，只有在其父母、监护 
人或其他负有管教之责的人同意之下，才能结婚。这个问题我们 
将放到后面的一章中去谈。现在，我们还是接着来谈欧洲的结婚 
率和欧洲人的实际结婚年龄。 

现已证明，现代文明一般来说，已导致结婚率的降低和结婚平 
均年龄的提高。在欧洲，年龄超过15岁的男女人口中，有1/3以 
上的人或出于自愿或迫于各种因素而过着独身生活，其中还有很 
多人是终身不娶不嫁的。19世纪中叶，瓦珀斯发现，在成年人中， 
有 14. 6%的萨克森人、 14. 9%的瑞典人、 17. 2%的荷兰人和 
20. 6%的法国人终身未婚。欧洲各国的结婚率相差很大，这从下 
389 面的一组数据中可以得到反映。这组数据所表示的是每年每万名 
适婚者（即18岁以上的男性未婚者、丧偶者和离异者以及 15 岁以 

上的女性未婚者、丧偶者和离异者）中的实际结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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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每万名适婚者中的结婚人数 


国 家 

年 代 

每年结婚人数 

塞尔维亚 

1896―1905 

1 386 

保加利亚 

1910--1911 

1 223 

俄国 ® 

1896—1897 

921 

罗马尼亚 

1896—1903 

873 

匈牙利 

1906—1915 

778 

德国 

1907—1914 

569 

法国 

1910—1911 

539 

奥地利 

1908-1913 

536 

英格兰和威尔士 

1907—-1914 

507 

挪威 

1907—1914 

418 

苏格兰 

1907—1914 

411 

芬兰 

1906—1915 

398 

瑞典 

1908—1913 

367 

冰岛 

1906—1915 

335 

爱尔兰 

1909—1912 

254 


欧洲各国单身男女结婚的平均年龄 


国 家 

年 代 

男 

女 

塞尔维亚 

1896—1900 

21. 8 

19. 7 

意大利 

1911 — 1914 

27. 2 

23. 6 

德国 

1911-1914 

27. 4 

24. 7 

英格兰 

1906—1914 

27. 4 

25. 7 

苏格兰 

1906—1914 

27. 8 

25. 8 

法国 

1906 -1910 

28. 0 

23. 7 

珊興 

1906—1913 

28. 8 

26. 4 


近年来，在很多欧洲国家，未婚者的比例有所增加，结婚年龄 
有所提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每万名适婚者中的结婚人数 


①不包括芬兰和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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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876 — 1885 年间： 568人， 1886—1895 年间： 529人， 1896— 
1905年间：531 人，1906 —1910年间： 507人， 1911-—1914 年 间：比 
前一时期稍有增加。在匈牙利，这一数字是，1876—1885 年间： 
1 0兕人，18 86 —18 95 年间： 9 99人，1896—1905年间：813人。在 
芬兰，这一数字是，187 6 — 188 S 年间：5 36 人； 同一时期瑞典的数字 
是417 人； 1881 —1885年间挪威的数字是458 人； 德国1901年的 
数字是60 3 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男女初婚者的平均年龄在 
390 1876-1885 年间分别为 25. 9岁和 24. 4岁，在1886—1895年间 
分别为 26. 4岁和 24. 9岁，在 1896—1905 年间分别为 26. 8岁和 
25. 3岁，在 1906-— 1910年间分别为 27. 2岁和 25. 6岁^在英格 
兰，结婚年龄逐渐提高的趋势还可用25岁以下结婚者的百分比加 
以说明。这一数字是，1896—1900年 间：男 48. 2%，女 64. 4%； 
1901—1905年 间：男 45, 4% ,女 61. 6%； 1906—1910 年 间：男 
42. 5%，女 59. 1%; 1911 —1915年 间：男 40. 4%，女56,9%。 

欧洲各国结婚率普遍下降和结婚年龄普遍提高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养家不易。统计学家曾对经济因素在婚姻 
中的重要性特别予以强调。自聚斯米尔希时代起，直至上个世纪 
中叶，结婚人数与谷物价格之间的反比变化几乎已被看作是统计 
子上的一'条公理。在德国，每当裸麦的价格上涨的时候，结婚人数 
就趋于减少；而每当裸麦价格下跌的时候，结婚人数就趋于增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0年前后。自那以后，德国已渐渐变成一 
个工商业大国，食品价格在普通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中便不再是独 
—无二的因素了。根据英格兰的记载，即使追溯到1820年，在结 
婚人数与谷物价格之间也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反比 关系。 相反，结 

婚率的高低倒是常常同小麦价格的变化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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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尔博士在解释这一事实时指出，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抬高了货 
物的运费，并由此而提高了谷物的价格，而在贸易兴旺、出口额增 
加的同时，结婚的人数也相应增多；由于从出口额的增长又可判断 
出就业机会的增加，因此，出口额增加也就成了经济繁荣的一个标 
志。但是，这种从贸易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映结婚率与国家繁荣 Ml 
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这二者在曲线上所 
反映出来的，只是一种波动不定的关系。在本世纪初，胡克曾经指 
出，在过去的这40年间，英格兰的贸易曲线总的来说是上升的，而 
结婚率却下降了。因此，赫尔曼关于“任何时期结婚人数的多少都 
可以反映当时经济繁荣状况”的公式，只具有相对的价值。① 

人们之所以在经济普遍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不愿承担结婚的 
风险，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各个阶级的生活舒适水平都在 
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人们推迟结婚或放弃结婚。在这方面，不同的 
社会阶级又有不同的情况。法尔贝克教授发现，在瑞典的贵族之392 
中，有 43. 17%的适婚男子和 46. 15%的适婚女子没有结婚，而在 
整个瑞典人口中，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 31. 42%和 31. 54%;而且， 
近年来，未婚者的人数已大为增加。一般来说，上层阶级的平均结 
婚年龄比下层阶级为高。所谓“绅士”总是认为，必须要有一大笔 


①早些时候，人们曾有一种说法，即战争将使结婚率下降。对此，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 实：在 1915年的第二、三、四季度和1916年的第一季度，由于战争的 
关系，英格兰的结婚人数却突然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伯纳德.马莱爵士说，虽说在 
战争爆发初期许多人匆忙结婚是很合乎情理的事，但与此同时，政府所提供的丰厚的 
分居津贴和福利费，以及政府在战争初期所实施的首先招募未婚青年人伍的政策，也 
对此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据他的粗略估算，战争致使英国20万本不想匆忙结婚的 
人在 191 4 年 8 月至1917年 6 月之间结为 夫妻。 然而在匈牙利，以每年平均的结婚人 
数计，至1917年5月为止，战争却使得 go 多万本想结婚的人迟迟不得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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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才能谈得上结婚（其实，只要从这笔钱中拿出一点儿来，就够 
一个丁人养家煳口了）。一个绅士所建立的家庭，还必须符合妻子 
和本人的社会地位。而妻子如果没有带来某种嫁妆，她对于维持 
家庭生活也就不会有什么贡献。此外，从经济观点来看，假如一个 
人工作之初与工作多年之后所挣的钱相差无几，那他就没有什么 
必要实行晚婚了。矿工、裁缝、鞋匠、手工艺人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们往往要比专业人员早结婚。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从事 脑力工 
作的人，比起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家立 
业。 


现在，我们来看看欧洲各国在结婚率和结婚年龄上的差异。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早婚倾向在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欧表现得 
最为突出。如在俄国，男子在20岁以下结婚的为数甚多，而女子 
在20岁以下结婚的甚至超过半数。这是因为，占俄国人口很大比 
重的都是小农，他们总是习惯于尽早让儿子结婚，以便给家里增添 
一个女劳力。而北欧的结婚率则特别低，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向外 
移民。爱尔兰的结婚率之所以低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无疑也是 
^由于很多青年男女外出谋生的缘故。 

此外，还有一种导致结婚率呈下降趋势的经济因素我们尚未 
讲到，这就是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在文明的低级阶 
段，妇女完全要靠男子来养活，而现代文明则给妇女提供了自我谋 
生的手段。不过，除了经济上的各种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使得男人和女人都不像原来那样急于结婚，这些因素同样也很重 
要。 


一位现代作者正确地 指出： “由于教育和文化的普及，由于现 
代的各种新发明和新发现，也由于商业、交通和财富的发展，男人 


和女人的兴趣都变得更加广泛了，人们的欲望在增加，而社会也给 
人们提供了新的满足和快乐。但是，生活娱乐的增加，也使得夫妻 
生活所带来的满足相对急剧减少。家庭生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在 
人们的全部生活中占有很大的地盘。它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的 
确都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夫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原先对 
于单身生活的优越性。现代生活的乐趣太多了。独身者不但可以 
同样地享有这些乐趣，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享有这些乐趣。”此外， 
“由于高雅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普及，现在的男男女女要想找个中意 
的生活伴侣，已不像原来那么容易了。人们的要求变苛刻了，满意 
的标准也提 高了； 人们已很难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对象，也很难成 
为符合别人理想的对象。而且，现在的男男女女对于婚姻关系的 
严肃性和神圣性，往往有一■种更大的追求。他们不愿出于任何较 
低级的动机而与他人缔结婚姻”。① 


基督教国家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法律，也对存在众多独身者这 394 
一情况负有责任。我们可以设想，婚姻关系既然比原来容易解除， 
那么，也就会比原来容易缔结。而且，在成年女子多于成年男子的 
地方，关于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规定，必然是造成独身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把适婚年龄定为20岁至 5 0岁，那么在欧洲，每100名男 
子就可以从103或104名女子中挑选妻子。于是，就会有3%或 

4%的女子，由于一夫一妻制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注定要过独身 
生活。 


① 


“Why is Single Life becoming more General?”in Nation ( New York), vi.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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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 H 
独 身生话 

对所有的普通男女来说，结婚不仅是自身的渴望，而且也是应 
尽的义务。同时我们发现，与这一观念相反，在许多特殊情况下， 
独身比结婚赢得更多的尊重，甚至被视为一项严肃的职责。 

图霍人是毛利族的一个部落，他们有一种把酋长的长女奉为 
“普希”圣女 ( puhi ) 的习俗，而且，除她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 
资格。酋长的长女一旦被奉为“普希”，便意味着被赋予了神圣的 
“塔布“她不得与任何男子有性接触。除了编织上等衣服之类 
的工作以外，她也无需从事任何劳动……其目的就是要把她变为 
部落中的重要人物，使她成为一个受人景仰和拥戴的贵妇。然而， 
一旦发现她与任何男子有非分往来，她便会遭到贬黜，而失去‘塔 
布，， ② 

有人告诉我们，肖尼族印第安人对某些信守独身的人极为尊 
敬。在北美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中，那些穿着打扮、举手投足都显得 
女人气十足的男子，常被看成是魔法师或神秘人物，并因此而获得 


① “塔布” （taboo), 为波利尼西亚人的一种原始信仰，认为酋长、祭司或其他重 
要的人物、事物和地点，因具有某种灵性或神力，而为普通人所不能接触，遂形成 禁忌； 
如若违禁，必将罹祸，或受惩罚。该词后被衍用以泛指各种“禁忌' 一-译者 

② Best，“Maori Marriage Customs” ， in Trans , and Proceed . Nevu Zealand In ¬ 
stitute ,xxxv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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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在许多民族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或主持巫术仪式的人员， 
则必须是独身者。特林吉特人相信，一个萨满如不保持贞洁，他的_ 
灵魂守护神就会杀了他。在巴塔哥尼亚，男巫不允许结婚。在巴 
拉圭瓜拉尼人的一些部落里，女巫必须保持纯洁，否则，她们就再 
也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在波哥大的奇布查人中，祭司必须过独身 
生活。在危地马拉的托希尔人中，祭司则要立誓永远节欲。伊奇 
卡特兰的高级祭司必须长期居住在寺庙里，不得与任何妇女 交往； 
如果违反这一戒律，将会被碎尸万段，而那血淋淋的肢体就是对其 
继承者的严厉警告。我们听说，在古代墨西哥寺庙中占有一定地 
位的妇女，其贞洁受到最严密的 监护； 在她们履行职责期间，必须 
与男性助手保持适当的距离，甚至不敢瞥他们一眼。那些胆敢违 
背自己恪守贞洁诺言的人，则将面临被处死的 惩罚； 假如当事者的 
丑行尚不为人所知，她们总是试图以斋戒和苦行去悄悄地平息神 
灵的愤怒。她们非常惧怕对其罪恶的惩罚会使其血肉之躯遭致腐 
烂。在尤卡坦，有一种与太阳神崇拜相联系的处女社团，当地女孩 
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加人这一 社团； 但在期满以后，她们就可以脱 
离社团，而进入结婚阶段。不过，仍有一些女子留了下来，终身侍 
奉于神庙而倍受称颂。她们的职责是供奉圣火，严守 贞洁； 如有违 397 
犯，将被乱箭射死。在秘鲁，同样也有献身太阳神的 处女。 她们终 
身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要保持贞洁，禁止与异性交谈或发生 
关系，甚至不许偷看男子，也不许与外界妇女来往。除了那些献身 
寺庙永保贞洁的处女之外，还有一些岀身高贵的妇女，信守节欲的 
誓言，在自己家里过着同样的独身生活。这些妇女“由于保持贞操 
和纯洁而获得极大的赞誉，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而被称做 

Ocllo 这是一个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被神化了的名字”；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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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旦失去贞操，就会被烧死，或被扔进“狮子湖 ”。® 

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有一种被称作 Magades 或 Harima - 
gades 的贞女，她们在高级祭司的指导下主持祭祀。另外，还有一 
些德高望众的贞女，专门负责给新生婴儿的头部施 洗礼； 她们只要 
愿意，随时都可以放弃这份工作而去结婚。在非洲西海岸讲齐语 
和讲埃维语的民族中，女祭司不能结婚。在下几内亚帕德龙角附 
近的丛林里，住着一位苦行僧似的国王•他既不能离开自己的住 
所，也不许与妇女接触。 

南印度尼尔吉里的托达人中，“挤牛奶者”或祭司只能过独身 
398 生活。尽管结婚对印度教徒来说是一大幸事，但在许多神圣的场 
合，独身则博得人们的尊重。完全过着独身生活的托钵僧们，最能 
得到显赫的荣耀，受到人们的敬仰。印度教四个修行期的规定，早 
已包含有寺院式独身的萌芽。教徒在梵行期或学生期的整个修行 
过程中要铯对保持贞洁。这种思想在耆那教和佛教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耆那教僧侣放弃一切性欢乐，“无论是与神、与人或与 
动物”；对淫欲决不让步，从不谈论与妇女有关的话题；也从不凝视 
妇女的体态。佛教视色情与智慧和圣洁势不 两立； 据说，“一个聪 
明的男子应当避免结婚，因为婚姻生活就像是一个烈焰熊熊的地 
狱。” @ 相传，佛祖的母亲是人类最美好最纯洁的女儿，她没有生过 
别的孩子，她完全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才怀上佛祖的。寺院生活 
的基本戒律之一就是 ：“凡 受剃度的僧侣，均不得有性交活动，更不 
得与动物性交”，③违犯者必遭惩罚，并不可避免地要被逐出佛门。 


① Garcilasso de la Vega, First Part o f (he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Yncas , i. 305 

② Dhammika ~ Sutta ， p , 2\. 

③ Oldenberg, Buddha^ p. 350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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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一些喇嘛教派允许 结婚； 而不结婚者则被认为更加 圣洁； 至 
于任何教派中的尼姑，却必须发誓禁欲。在西藏西部的普兰，每个 
家庭都要出一个男孩进寺庙当 喇嘛； 还要指定一个或几个女孩终399 
身守节。锡兰的佛教僧侣们完全与妇女隔绝。中国的法律规定所 
有佛教或道教的僧侣都要独身。在那些长命百岁的老道中，还有 
一些长期过着禁欲生活的女道人。 

古代波斯太阳神的女祭司们，是被禁止与男子性交的。在塞 
纳高卢神的神谕里，规定了九个女祭司要永保贞洁。罗马人亦有 
自己灶神守护祭司，她们的职务由努马国王依据传统作了规定 ：30 
岁以前不得结婚，其间她们专门从事献祭上供，并完成由法律所规 
定的其他 仪式； 她们一旦与人通奸，就要被处以最残酷的 死刑； 死 
后被弃置在一间陋室里，下葬时也不会有任何墓碑、礼仪或通常葬 
礼中的庄严。到了 30岁供职期满，她们被免除圣职后就可以结婚 
了。但是，据说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那些已经结了婚的老贞女 
总是被旁人视为不祥之人而横遭诅咒，所以，她们往往是宁肯呆在 
神庙里至死不嫁。不过在希腊，并不总是要求女祭司们终生守节， 

只要她们在出家期间保持童贞即可。德尔图良曾经写道：“在爱琴 
城，专门侍奉亚该亚朱诺女神的是童贞女；据说，德尔斐的女祭司 
们也不能结婚。我们还了解到，被选定侍奉非洲刻瑞斯女神的女400 
祭司，她们不仅要同仍旧活在世上的丈夫脱离关系，而且还要为他 
们另选 妻室； 她们不得再与异性接触，甚至连亲吻一下自己的儿子 
也不行。……我们听说，在著名的埃及男性祭司中也同样有禁欲 
的戒律。” 0 此外，在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弗里吉亚的赛比利 


① 丁 ertuilian，Ad uxorem ，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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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和叙利亚的阿斯塔特神庙里，担任祭司一职的则是阉人。 

少数希伯来人所持有的婚姻观认为，婚姻是不纯洁的。约瑟 
夫斯说，艾赛尼派“把快乐当作邪恶来摈弃；而把节欲和克制感情 
作为美德来尊崇。他们不大重视婚姻生活。” ® 这种教义对犹太教 
倒没有产生什么 影响； 但对基督教的影响也许要大得多。圣保罗 
认为，独身要比结婚好。他说，“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的，但不叫 
她出嫁则更好。”“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 
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没有嫁娶的人和寡妇，倘 
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 
妙。” @ 此外，在《新约全书》里还有许多段落，都极力赞美处女的纯 
真。德尔图良在评论使徒言论时指出，较好一些的事物不一定就 
是好的。失去一只眼睛比双目失明要好，但两者都不是 好事； 同 
样，虽然结婚比欲火攻心要好，但是，既不结婚，又没有欲火燃烧， 
⑻岂不更好。婚姻“系由通奸的本质所构成”，因此，节欲“是一个人 
借以与伟大圣灵交往的手段我们的耶稣基督借以在这个世 
界上进行生命抗争的肉体之身，来自圣洁的童贞处女。施洗者约 
翰、保罗以及所有“名留生命之册的人”，全都珍视和钟爱圣洁的童 
贞。圣洁的童贞处女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摩西的妹妹玛丽曾率 
领一群女子徒步穿过了 海峡； 凭着同样的美德，泰克拉甚至臝得了 
雄狮的尊敬，那些饥肠辘辘的猛兽竟然温顺地伏在这位处女的脚 
下，忍受着神圣的禁食之苦，对她既未投以贪婪的目光，也未用利 
爪去伤害于她。处女的圣洁，犹如春天的花朵，从那洁白的花瓣上 


① Josephus, De hello Judaico ^ ii, 8. 2, 

② 《圣经 • 哥林多前书》第7 章 ，第1、9、38 节。 

③ Tertullian , De ejchortatione cast italic , 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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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柔地散发出永恒的芬芳。上帝亲自为童贞敞开了天国之门。假 
如亚当能听从造物主的禁令，不偷吃禁果，他就会永远保持童贞的 
纯洁，在天国里与各种天真不朽的生灵在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 


活。固然，保持童贞是通向信徒营地的 捷径； 而通过婚姻生活，绕 
过一段较长的弯路，也同样可以到达那里。马西昂教派禁止自己 
的成员结婚，并强迫已结婚的新人教者离婚。对此，德尔图良本人 
是表示反对的。4世纪初，甘格拉宗教会议公开谴责所谓结婚会402 
阻碍基督徒升人天国的说教。可是，就在这一世纪末，另一次宗教 
会议，却又因修道士约维尼安否认童贞比结婚更为可贵，而将他开 
除教籍。教会之允许结婚，只是将它作为人类种族繁衍的一种必 
要手段，将它作为抑制自然淫欲冲动、但不十分完善的一种权宜方 
式。一个基督徒生育子女的多少，反映出他耽于情欲的程度，正如 
农夫播种入土而期待着收获一样，但不宜播种过度^ 

这些见解逐渐导致教区僧侣和教团僧侣必须过义务性的独身 
生活。以往给二次结婚或与寡妇结婚的教士定罪是没有法律依据 
的；然而，这样的事似乎从教会成立的早期就已存在了 ；而且，早在 
4 世纪初于西班牙埃尔维拉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就巳开始强 
调高级神职人员要绝对禁欲^关于一般教士必须独身的规定，是403 
由格里高利七世确定的，他憎恶一切对圣职人员品性的玷污，即使 
是最低限度的性接触也不允许。但是，他的这项规定在许多国家 
都遭到强烈反对。直到13世纪才得以贯彻执行^ 

这些与独身有关的规定和观念，可能产生于各种根源。首先， 
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渴望结婚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想遏制这种冲动， 
就必须表现出与众不同。在适当的情况下，这种与众不同就会有 
助于他建树起声誉和尊严。不过，这至多只是产生宗教性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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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次要原因。 

在许多情况下，女祭司显然被人们认为，她已与所侍奉的神灵 
结成姻缘，因而不得再与其他任何人结婚。在古代秘鲁，太阳神乃 
是献身于他的所有贞女的丈夫。这些贞女必须与她们的夫君具有 
同一血统，也就是说，她们必须是印加族的女儿，“因为在人们的想 
象中太阳神是有子孙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是神人混血的 
杂种。故而，奉献给太阳神的贞女，必定要选自太阳神家族嫡出的 
而具有高贵血统的后裔”。①谁胆敢冒犯这些献身太阳神的贞女， 
就如同冒犯了印加族的全体妇女，他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陆军 
少校埃利斯在谈到黄金海岸地区讲齐语民族中的女祭司时指出， 
这些女祭司独身的原因，似乎是“每一个女祭司只属于她所侍奉的 
神灵，因此她不能成为其他某个男子的 财产； 除非她免去圣职，而 
404 与某人结婚。” ® 同样，奴隶海岸地区讲埃维语的民族，也把侍奉某 
位神灵的妇女当作这个神灵的配偶。我们听说，在朱庇特神庙，经 
常有一位女子与朱庇特神同床共眠，她是神从人间女子中挑选出 
来的；人们相信，神降临人间时变做人的模样与她作爱。希罗多德 
说： “这就像埃及人所讲的发生在他们底比斯城的故事一样，有个 
女子总在底比斯的朱庇特神庙里过夜。据说，这位女子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得再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 ③ 埃及的典籍里常有这样 
的 旁注 ： neter hemt , 即“神的配偶”，这是一个只有权威显赫的女 
王才可占有的位置，而国王则被认为是这种神人结合的产物 。正 
如普卢塔克所说，尽管埃及人否认一个男子有可能与女神发生肉 


① Garcilasso de la Vega, op. cit. i. 292. 

② Ellis, TsirSpeaking Peoples p. 121. 

③ Herodotus, i. 181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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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接触; 但他们却相信，一个女子通过与神灵接合便可以导致怀 


孕。早期的基督徒并没有关于妇女与神灵之间有婚姻联系的观 


念；只是从圣西普里安才开始谈到没有丈夫、没有君王而只有基督 
的妇女，她们与基督生活在一种精神上的婚姻生活之中，她们“把 
自己奉献给了基督，戒除了世俗的淫欲，并以肉体和精神对主起过 
誓”。®接着，他谴责了那种以纯精神联系为幌子而与未婚教士姘 
居的贞 女们： “假如一位丈夫回家，瞧见自己的妻子正和别的男人 
躺在一起，他会不愤怒不发狂吗？强烈的嫉妒心难道不会促使他 
拿起宝剑行凶吗？当我们的主基督或士师看到一个属于自己、并 
献身于神圣的贞女正与某个男子躺在一起，他肯定也会是愤怒至405 

极，而要对这种污秽的结合进行惩罚。 犯了这种罪行的女人 

是个淫妇，她所背叛的不是一般的丈夫，而是基督。” © 按照伪马太 
福音的说法，贞女马利亚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把自己作为童贞女奉 
献给上帝的。至于那种认为神灵要求男女祭司保持贞洁的观念， 
也许源出于希腊习俗，据说，得墨忒耳神庙的祭司们都得限制夫妻 
生活，要用铁杉树汁洗涤身体以扼杀 情欲； 而且，作为一条教规，某 
些侍奉女神的祭司必须是阉人。 

为了平息想像中的神灵不满，或者为了用抑制强烈肉欲的方 
法而使人的精神品质得以升华，宗教性的独身生活作为自我禁欲 
的一种手段，而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称赞。这样，我们便发现，各 
种宗教性的独身，往往与其他为了同一目的的刻苦修行，是相互并 
存的。早期基督徒中，那些发誓保持贞洁的年轻女子们认为，“如 


® St, Cyprian ， T)e hahitu virginum ^ 4^ 22. 

② St. Cyprian, Kpistola LXll. , ad Pomponium de vir^inihus y 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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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贞洁不是伴随有伟大的禁欲、沉默、隐居、贫困、苦役、斋戒、警惕 
和不断祈祷，那它就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谁要是无知地承认自 
己是这个世界的公共玩物，她就不配称为贞女。” ® 德尔图良历数 
了童贞、守寡和婚床节欲，认为这是人们以自身肉体上忍受特殊痛 
406苦而奉献给上帝、并为上帝所乐意接受的圣洁贡品。而且，人们还 
断言：婚姻生活会使人过多地为俗事拖累，而不能全心全意地服务 
于上帝。托马斯•阿奎那说，尽管婚姻与博爱或上帝之爱并不相 
悖，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障碍。这是教会强迫其教士独身的一个原 
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宗教性独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人们观念里认 
为性交是一种亵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是引起祸患的神秘根源。 
叙利亚人认为，性交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危险物质，并具有传染性， 
“这种东西没有确定的形状和模样”，只被称作 “ peZ ”； 因此，一个与 
妇女发生过性交的男子，必须经受一种净化仪式。新不列颠岛中 
部的苏尔卡人，同样也相信性交是一种污染，他们称其为 “ s l e ”。 
不论是已婚男女，还是未婚男女，都会受到污染。已婚者可以自我 
清除这种污染；未婚者就得求助于别人。从未婚者来说 ，一 旦受到 
污染，对己、对人都是危险的，任何人都避免与他们交往，父母则要 
警告孩子们别去搭理这些人。他们若不通过某种特定的仪式予以 
净化，他们染上的 sle 就要置他们于死地。一个人即使无意中碰 
上一对情侣正在做爱，他也会被认为受到污染，虽然这只是一种比 
较轻微的污染，也必须予以净化。根据库克船长的记述，塔希提人 
相信，一个人如在临死之前几个月便已中止与女人的接触，他死后 


① Fleury ，Manners and Behavriour of the Christians , p. 12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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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需任何净化即可立即进入墓穴。杰林豪斯有一次在焦达讷格_ 

布尔问一些蒙达科尔人 ：狗是 否也会 犯罪？ 得到回答 竟是： “如果 

狗不犯罪，那么它怎么能下仔呢？ ！”®希罗多德也曾写道•.“当一个 

巴比伦人和他的妻子交媾了以后，他们两个人便焚香对坐，到天明 

的时候，他们便沐浴。在他们沐浴之前，他们是不用手接触任何器 

皿的。阿拉伯人的做法也和这一样。” ◎在 希伯来人中，“若男女交 

合，两人也要洗澡，日落后才算洁净。”@东非的南迪人说，性交后 

的人是很脏的，他们必须洗澡净身。似乎正是人们对于性交具有 

污染和亵渎作用的这一信念，致使关于纵欲和偷情可能损害农业 

收成的观念在各民族中广为流传。在新喀里多尼亚，“妇女在从事 

种植活动前后的某些时间里是不许与男人同房的。” ® 英属新几内 

亚的科伊塔人认为，在开辟新园圃时要坚持节欲。一个男子如果 

在此期间亲近他的妻子，他所种的薯蓣就会长不好。在这一殖民 

地的另一个部落莫图人中，也有同样的俗规约束着捕捉海龟、海牛 

的人们，甚至对于每个与制作捕捉海龟、海牛所用网具有关的人，408 

这种俗规也同样有效。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莫亚努人中，一个 

男子在用大网出海捕鱼之前，必须遵守禁欲5天的 规定； 在出外打 
* 

仗之前，要禁欲两到 三天； 在前去拜访单身男子公房之前，要禁欲 
两天。根据霍德森先生的描述，在曼尼普尔的那加人中 ，一 个男子 
当他即将处在某种特殊危险的时候，如准备进攻或退却时，事前就 


① Jellinghaus, “Sagen，Sitten und Gebrauche der Munda-Kohls in Chota Nag- 
pore，” in Zeitschr. f. EthnoL iii. 367. 

② 希罗 多德 : 《历史》第 1 章，第 198 节。 

③ 《圣经 • 利未记》第 15 章第 18 节 ^ 

④ Atkinson, “Natives of New Caledonia, ” in Folk-Lore, xiv.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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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服从禁欲的约束。英属东非的瓦吉里亚马人相信，如果男子在 
作战之前与妻子同房，“他们就不可能消灭任何 敌人； 而且，任何微 
小的创伤都会让他们送命”。①据他们的邻居瓦萨尼亚人说，一个 


男子如在狩猎期间与妻子性交，他就要交坏运，碰不到任何可猎的 


动物。东非的其他一些部落阿坎巴人、阿基库尤人和阿特拉卡人 
相信，如果男女在放牧牛群时做爱，便会导致牲畜的死亡；而一个 
男子如在旅途中与女人发生关系，便会给整个村子带来瘟疫。马 
赛人认为，在制造毒药和酿制蜜酒期间，性交对制药的男子和酿酒 
的男女来说都是危险的。在酿酒的6天当中，若有性交活动发生， 
蜜酒就会变得无法饮用，连酿蜜的蜜蜂也会飞走。类似禁忌的流 
行范围相当广泛。 

目前在这里使我们最感兴趣的事实是，在宗教戒律方面尤以 
性污染的观念显得特别突出。作为一条共同遵守的规则，凡是参 
加圣典或进人圣地的人，都必须保持宗教礼仪上的洁净。而性污 
染则是人们极力回避的不洁之事。在奇佩瓦人中，“一个酋长如果 
想知道他的臣民们对于他的态度，或想为他的臣民们调解纠纷，他 
就会当众宣布要打开他的药袋，并用他那支神圣的烟杆吸烟…… 
这种场合谁也不能拒绝 出席； 但是，如果有人承认自己还没有经过 
必要的净身，他虽可出席会议，但不能参加典礼。因为一个人如在 
典礼举行前的24小时内曾与他的妻子或别的女人同床做爱，就会 
被认为已受污染，从而失去了参加典礼的资格。” © 希罗多德告诉 
我们，埃及人也像希腊人一样，“在神殿的区域内不得与妇人交媾， 


① Barrett，“Notes on the Customs and Beliefs of the Wa< ； iriama, etc. , British 
East Africa，” in Jour, Roy. Ant hr. Inst. xli. 22. 

② Mackenzie, Voyages to the Frozen and Pacific Oceans, p. cii.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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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交媾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人神殿的区域之内。” 0 这 一说法 
在《死者书》中也得到确认。在希腊和印度，凡参加某种宗教庆典 
的人，事先都要节欲一段时间。整个小亚细亚普遍崇拜曼•泰兰 
诺斯神，人们在进人神殿之前，必须戒除大蒜、猪肉和女人，而且还 
必须洗头。同样，希伯来人在进入神庙前，也都得进行礼仪性的沐 
浴，以清除性污染、疾病污染，以及由于人们接触人类尸体、禁食动 U 0 
物尸体、自然死亡动物尸体或被野兽咬死动物尸体所产生的 污染； 

在庆典之前若干时间内未能禁欲的人，则被禁食圣餐。作为一个 
穆斯林，在开始祈祷之前要脱掉脏衣服，否则便不能与大家一同祈 
祷；而且，他也不敢在受性污染的情况下走进圣人的 殿堂； 前往麦 
加朝觐的人绝对禁止性交。基督教也把禁欲当作参加洗礼和出席 
圣餐之前的必要准备。他们还进一步规定，未婚男女在结婚以前 
都应该参加教堂所举行的任何重大庆典活动。根据生活在12世 
纪的阿尔伯里克“亲眼所见”，当时的教会建有一个由铅粉、沥青和 
树脂等物混合而成的特别水池，专门用来惩罚那些在礼拜日、教堂 
节曰或斋戒日进行性交的已婚男女。而且，作为基督徒，当他们希 
望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祷告时，他们在其他日子里也应尽量控制自 
己在婚床上的活动。 

圣洁是一种脆弱的品质•任何污染物只要与圣洁之物或圣洁 
之人一接触，其圣洁性就容易遭受损害。在埃法特岛，人们认为不 
洁或污染与各种意外事故有关，这是圣人们惟恐躲避不及的，他们 U1 
担心污染会损毁自己的圣洁。毫无疑问，种种僧侣禁忌在很大程 
度上都具有相同的起源^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在《金枝》 一 书中对 


①希罗 多德： 《历史》第 2 卷第 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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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曾经作了详尽的论述。一般认为，性污染与圣洁是水火不容的。 
圣洁一接触性污染，就会受到伤害，而且它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伤 
害圣洁之人或圣洁之物。在刚果王国，当最高祭司离开住地前往 
其辖区内视察时，所有已婚男女都得严格遵守禁欲。因为大家相 
信，任何违禁的行为都会使祭司受到致命的伤害，所以，为了自我 
防犯，众神及圣洁之人总试图阻止受污染的人与他们接近，而他们 
的崇拜者自然也会尽力维护他们的圣洁。且不说圣人对亵渎者有 
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感，就连圣洁本身也是作为抵制污染的一种本 
能反应，作为抵制受污染者所带来的危害或不安的一种本能反应。 
我将用我在摩洛哥所发现的一些流行观点，来解释由于性污染与 
圣洁的接触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如果一个受到性污染的人，在尚未沐浴净身之前就进入某个 
圣洁之地（如清真寺、祠堂或神庙），人们相信他将会遭受某种不 
幸：他 会变成瞎子、跛子或 疯子； 他本人或他的家人会害病或 暴死; 
他饲养的牲畜会丢失，他所种的庄稼也会歉收。我还听说，一个受 
到性污染的人，如果前往南摩洛哥的一个小岛上去朝拜阿格卢 • 
圣西迪 • 多德的陵墓，他便会发现海水立即猛涨到他无法返回大 
412 陆的高度，他只能耐心等待海水的退落。凡是与庄稼直接打交道 
的人（如耕地者、除草者、收割者、打谷者、磨谷者等等），都得保持 
性洁净，否则，就可能污染庄稼的 圣洁；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可能 
伤害他们自身。同样，不洁净的人进人谷仓，不仅会使粮食失去洁 
净，连他自己也可能要病倒。一个来自艾特瓦兰族的柏柏尔人告 
诉过我，有一次他在性不洁净的情况下进入谷仓，结果遭到了报 
应。而且，性不洁净的人也不能进人菜园，否则，既会危害到菜园 
子，也会危害到他本人。据信，不洁净的人走进羊群，羊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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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羊是圣洁的 动物； 或者他自己也要遭到某种不幸。马是另一 
种圣洁的动物，一个受到性污染的人如要骑马，倒霉的事要么会发 
生在马身上，要么会发生在骑马者身上，或者兼而 有之； 马会感到 
背痛难忍，连人带马一起摔倒在地上，骑马人自然不会有好的结 
果，或病或死，或者迟迟到不了目的地，或者会在事业上遭到失败。 
同样，从蜂巢里取蜂蜜的人也要保持 洁净； 不然，这些蜜蜂要么会 
远走高飞，要么会突然死去，或者是取蜜人自己会被蜜蜂蜇伤，这 
是因为蜜蜂也是一种圣洁的小动物。此外，人们认为，如果在性交 
之前不将身上戴的护身符取了下来，性交就会破坏护身符的法力。 
我也听说过，在这种受污染的情况下，身戴护身符的人还有可能患 
病。不过，有的人却认为，只要将护身符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就 
不会有受污染的危险。 

还有一点应当注 意：由 于污秽对于圣洁有损害作用 ，一 件大家 
都认为是神圣的事，如果让一个污秽不洁的人去做，就会使这件神 
圣的事失去原有的法力。沐浴净身是祷告前的必要准备，穆罕默 
德认为，这是“祈祷者的半个忠诚与秘诀”。①摩尔人说 ，一 个信徒 
在性不洁时最害怕邪恶的精灵，因为这时即使他大段背诵《古兰 
经》，这一抵御邪恶精灵的最强大武器也会失去效力。叙利亚哲学413 
家贾姆布利切斯也曾谈到人们的这种信仰，认为“神不会理踩那些 
受性污染者的祈求。” ® 根据《哥林多前书》所载，类似的观点在早 
期基督徒中也颇为流行。德尔图良曾经注意到使徒为强化祈祷功 
效而提出的一种临时性节欲措施。人们认为给神上供的祭品应当 


① Hughes * Dictiona?~y of I slum , p, 3. 

② Jamblichus^ De myt>teriis , iv.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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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纯洁无瑕的观点，也属于同一类信仰。波哥大的奇布查人认为， 
他们所能奉献给神的最有价值的供品，乃是从未与女人发生过性 


接触的年轻人。 

如果说礼仪性的净化，甚至对一般信徒而言都是必要的，那 
么，对僧侣而言则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其中，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性 
污染更是令人极力避而远之的不洁之源了。有时，新被接纳的僧 
侣在此之前都要经受一段禁欲期的考验。在马克萨斯群岛，要想 
成为一名祭司，就得事先规规矩矩地过若干年纯净的独身生活。 
在黄金海岸讲齐语的民族中，青年男女为了想当上祭司，就得经历 
两三年的长期修炼，其间，要在秘密住所里隐居，并接受老祭司的 
指导； “人们 相信： 在隐居和修行期间，为了刻苦修炼就必须保持身 
心的纯洁，而要断绝所有与异性的交往。” © 墨西哥的惠乔尔人坚 
114 信：一 个男子要想成为萨满，就必须在5年里对妻子忠贞不二。如 
果他违背了这一条，他必定会染上疾病，甚至失去康复的能力。古 
代墨西哥的祭司们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为寺庙服 务上； 除了自 
己的妻子，从不与其他妇女 来往； “他们甚至谨慎和保守到无以复 
加的地步。当他们偶遇女性之时，便低头凝视地面，以防看到对 
方。祭司中的任何放荡行为都会受到严惩。在特奥华坎，因失节 
而被定罪的祭司，由众祭司押解给民众，当晚民众就用棍棒将他打 
死。” @ 尼尔吉里山区科塔人的祭司，与其邻族托达人中的“挤奶 
人”不同，他们不必 独身； 但在纪念卡马塔拉雅的盛大节日庆典期 
间，他们不得与自己的妻子同房，以防被污染 ； 而且还必须自己生 


① Ellis, Tshi-Speaking Peoples, p. 120. 

② Clavigero, History o f Mejcico , i.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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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做饭。按照安纳托利亚宗教的规定，已结婚的祭司在寺庙服役 
期间必须与妻子分居。希伯来人的祭司应避免所有的不贞行为， 
不得与娼妓、异教徒或离过婚的女子结婚，即便是高级祭司也禁止 
与寡妇结合。而且，对于祭司女儿的不贞行为也要施以严厉的惩 
罚，因为她玷污了自己的父亲而应被烧死。 

上述这些规则与实践，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最终导致人 
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较之结婚，上帝更喜欢 独身； 而且，对 
于那些专门从事祭祀的神职人员来说，独身应是他们的宗教义务。 
不过，就犹太人这样的民族而言，其抱负就是为了生存与繁衍，独 
身绝不会成为他们的 理想； 可是，就那些声称对尘世最漠不关心的 
基督徒们而言，他们却竭力赞颂一种与本民族和本国利益背道而 U 5 
驰，但有可能更好地使人们与上帝接近的境界。据说，物种的繁 
衍，对于上帝的天国只是没有什么 好处； 而性交则不同，由于它是 
在将人类始祖的原罪世代相传，从而会对天国产生危害。然而，这 
种说法的起源相对较晚。贝拉基在赞美童贞时，几乎是与圣奥古 
斯丁针锋相对的，他认为童贞是对自制力的最大 考验； 在他看来， 
人们的自制力至多只不过是因亚当的堕落而有所削弱而已。 

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 回答： 为什么性交总是被人们视为 
污秽不洁或亵渎神灵的事情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性交总是被人 
们看成一种神秘的危险根源呢？人们之所以特别担心圣洁之人或 
物一接触性污染者就会出现危险，这是因为人们一般 相信： 圣洁之 
人或物对于外来影响总是非常敏感而会迅速作出反应。的确，圣 
洁之人或物不仅对于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有害的影响极其敏感，而 
且还容易受到在其他场合被认为完全无害的行为或疏忽大意的影 
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性污染属于前一类影响。虽然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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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只是在与圣洁的人或物相接触之时才表现出来。据说，在 
本身就受性污染或被不洁伙伴所传染的男子身上，会出现软弱乏 
力的现象；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莫亚努人中， 
一个男子在出发打仗之前或进人单身公房之前，必须禁欲两天。 
在这里我们所碰到的，显然是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人们的品性亦 
可传染给别人与女人性交会使男人女性化，或使他成为把女 
性化传染给别人的媒介；即使没有人作出什么提示，这种信念也可 
以通过性交后出现疲乏无力的感觉得到印证。 

^ 然而，用这样一种解释不足以说明因性污染所引起的各种邪 

恶和危害。应该记得，妇女通常被认为是不洁 净的； 因此，与妇女 

的接触过于亲密就可能会受到污染。尤其是在妇女的行经期、怀 

孕期或生产期，人们都怀疑在她们身上潜藏着一种神秘而有害的 

能量。毫无疑问，这是由于这些过程本身就具有一种令人感到惊 

异的性质，特别是其间伴随有出血见红的情况。或许，正是这种女 

性所特有的经常不断的分泌物污染，使人们产生了女性永远是不 

洁净的观念。的确，不仅与妇女接触，而且只要与任何性分泌物接 

触，都会被认为对男子产生污染。南迪人说某个男子是“肮脏 的”， 

不仅是指他刚刚性交过，而且也指他刚刚在无意中射了精。穆斯 

林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有一次我正呆在摩洛哥一个供水极为困难 

的村子里，我的那位每日都按时祷告的柏柏尔人教师，却突然连续 

两天停止了祈祷，原来是因为他的衣服被某种污物弄脏了。基督 

徒在忏悔中有这样的 规定： 男子在夜间如若受到性污染，他就应立 

即起身，唱上几首圣歌，所唱圣歌则根据他所受污染是 出于“ 自愿，’ 

还是“无意”而有所不同。不过，因为妇女乃是正常性生活的中心， 

所以，有关女性不洁净的观念，可能影响到与性生活有关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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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同时，我也坚信，还有其他一些说明妇女不洁净的原因。性 U 7 
物质和性器官乃是神秘的情欲之源，人类的整个繁衍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谜。据贝斯特先生说，毛利人认为“性器官充满了‘塔布’ 

(圣洁或‘不洁 ’） 和‘马那， （影响 、声望与超自 然力） ，两者均具有积 
极的和消极的形式。这可能是源出自某种性神秘感……。一个人 
当他诵念某句咒语时，要把手放在生殖器上，以增强咒语的效力和 
超自然力。这纯粹是东方式的。在《圣经》的一 '些章 节里也可以看 
到：当 一位男子庄严起誓时，也必须把手放在‘两腿之间，。” ① 在摩 
洛哥，人们在起誓时也有类似的动作^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塔纳 
岛上，人们认为男性的阴茎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只要看它一眼都 
会有危险。而且，人们还普遍相信猥亵的手势也具有巫术的魔力， 

这说明人们关于生殖器官乃是邪恶之源的观念流行得多么广泛。 
此外，还有一层覆盖在性功能和性羞耻感之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得 
性生活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种非分 之举； 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神 
秘感，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促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 
为性交是一种堕落，甚至是一种犯罪。下一章，我们将讨论性羞耻 
感的起源和性质。 


① Best. "Maori Marriage Customs." in Trans, and Proceed. Neu.> Zealand In 
stitute , xxxvi,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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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画 
牲 圔 涩 


所谓“性羞耻”，系指因想到性行为或任何容易引起这类行为 
之念头而产生的羞 耻感； 而“性羞涩”则是害怕或者回避做出任何 
可能引起性羞耻之事的倾向。性羞耻导致人们对性行为讳莫如 
深，或者不让身体任何可能明显引起淫念的部位裸露在外，或者避 
免任何可能产生这类念头的举动和言语。我认为，性羞耻无疑是 
围绕着性行为而产生的，只是在裸露身体某一部位而直接引起淫 
念时才感觉出来。至于感到羞涩时的“沉默无言”，哈夫洛克•埃 
利斯认为，尚无足够的根据可以证 明：人 们之有性羞涩的感觉，是 
从性行为转移到有关这类行为的言语上 去的； 因为“实际上，植根 
于言语的羞涩更甚于植根于行为的羞涩”。①为了支持这一观点， 
他还引用了克兰保尔的说法，即认为文雅的妇女不愿说淫秽的话 
更甚于做淫秽的事，她们深感“小曲好听口难开”。②司汤达也说 
过： “因对情人失去恋情而负心的妇女，其行动快于言语” 。③但 
419 是，这些说法并不能作为反驳我的观点的例证。在我看来，行动意 
味着对强烈欲望的满足，故而克服性羞涩的阻力要比克服言语的 
阻力可能更加容易，因为言语并不具备那么大的诱惑力。当然，我 


①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j ： ， vol. i. p. 66. 

② Kleinpaul ，Sprache ohne Worte , p. 309. 

③ Stendhal, De Vamour ^ p. 5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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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拿公开说出的言语和暗地做出的行动相提并论。若把那些 
耽迷于淫秽交谈的人所讲之事公开展示出来，他们肯定也会觉得 
脸上无光而感到害怕的。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 
野蛮人中，还是在我们文明社会，都会有不少例证。 ® 依我看，性 
羞涩主要是与性行为相关联的，现在，要讨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如何正确理解它的起源。 

一定程度的性羞涩，十之八九在人类中普遍存在。有这样一 
些民族，在他们的男人或妇女中，或在男女两性之中，他们全都裸 
体或者全都穿戴，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他们的羞耻感无关。然 
而，正如我们在往后的章节里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缺乏 
性羞涩。库克曾经谈到，在塔希提岛有这样一种习惯：“为了满足 
外来者的好奇心和味口”，②人们谈话的主题，往往便是供外来者 
取笑逗乐的主要资料。他们毫无顾忌地什么都谈，其中最露骨的 
话题就是两性关系。根据17世纪波斯史学家的记载，居住在阿萨 
姆南部山区的那加族男子，“像野兽那样赤身露体地到处走动，他 
们并不在乎在大街上和集市上，或当着大众和首领的面，与妇女交 
媾”，而妇女只是把乳房遮住。 ® 沙勒瓦告诉我们，在巴拉圭的圭 
库鲁人中，像这类要求十分隐蔽的举动，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 420 
不过，关于这些民族一般习俗的此类报导，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他们很有可能不是抓住个别的事例，就是引用某些节庆或仪式上 


① 埃利斯在《性心理研究》一书第68页中说道，在现代欧洲，从不同国家的现实 
主义文学剧本里，也能找到极为相似的例证。直到；17世纪，在 一 般民众之中，人们对 
于直截了当地谈及性器官及其机能，并不感到特别厌恶。 

② Hawkesworth, Account of Voyag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 ii. 106. 

③ Blochmann, “Koch Bihar, Koch Hajo, and A’sam，in the 16th and 17th Cen¬ 
turies,^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i vol. xli t pt. i.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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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欲行为；其实，人们只是在这些场合暂时停止了平日必须严格 
遵守的礼节和规定。所以，决不能把这些特殊场合视作野蛮行为 
的典型表现。 

库克在谈到毛利人时说，他们的“举止言谈，同样是谦虚谨慎、 
很有礼貌的，按照他们的观念，很少去做越轨犯法的事，正如我们 
在欧洲上流社会所见到的情况一样”。 ® 直到最近，我们还见到有 
关毛利人未婚男女的报导，“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对于两性关 
系是十分慎重的”， @ 尽管他们在唱歌、跳舞和言谈时偶尔也有粗 
俗的举止。在谈到澳洲东南部某些部落的情况时，里普利 说道： 
“在传统规范内，土著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十分严格地遵守着固 
有的朴实规定。” ® 在北昆士兰的土著居民中，“妇女极少参加男子 
所热衷的、多少有些淫秽的唱歌或讲故事 活动； 除了在女性之间， 
也很少同男人谈及两性关系问题。不过，在吵架之类的场合，她们 
可能会忍不住说些下流话，骂骂那些招惹她们生气的男人，这是她 
们能够表达自己轻蔑的唯一方法。”④正如其他许多民族一样，这 
421 些土著在表达性器官时，都有严肃的和粗俗的两种语汇。俾斯麦 
群岛的未开化人，在两性关系上并不是很严格的，但在讲到男女阴 
部时却使用比较委婉的语言来表达0据说在新爱尔兰岛的劳尔地 
区 ，如果用下流话辱骂成年男女或少男少女，有 时竟 会导致他们自 
杀。沙米索在谈到马绍尔群岛的某些居民时说 ：“在 合乎礼节的情 


① Hawkesworth f op. cit. iii. 450. 

② Thomson, Story of New Zealand » i. 177. 

③ Ridley ， KamiUtroi ， DippU ， and Turruhul * p, 157. 

④ Roth f f^oKth Ethfto^ruphy : Bulletin A/o* S* Notes on Goverti - 

tnent f Morals^ and Crime t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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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未婚女子享有一定自由。当姑娘要求男子送礼时，笼罩在两 


性交往之中的羞涩面纱始被扯下。” ® 在莫特洛克岛民中也是如 
此，姑娘虽有同其他部落男子交往的自由，“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 
须严格遵守礼节”。 ® 塞利格曼曾走访过英属新几内亚东南各部 
落，在那里，尽管未婚男女享有极大的自由，但人们的“行为是十分 
文雅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下流的举止。男子的温文尔雅比起欧 
洲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洗澡之时，没有一个人脱下遮羞 
布，即使是在单一的同族人面前脱下，也几乎同样感到羞耻。如果 
光着身子穿过小村子，也必定要蹑手蹑脚。妇女同样严格，据说彼 
此之间也从不当面脱光衣服”。③至于科伊塔人，在他们当中，“男 
子除了在仪式上装模作样之外，平时的行为却不太 检点； 而女人们 
也并非总是洁身自好”，然而我们却听说，“在公共场合，人们所共 
同遵守的最重要礼节，则是夫妻之间通常要相互回避 。” ® 迈卢人 
实际上与科伊塔人同属一个文化类型，男女之间在两性问题上似 
乎很神秘，一般不愿谈及，在威廉一世海岸的土著居民中，两性之 422 
间的关系也总是羞羞答答的。他们礼节上的习惯要求是，已婚男 
子不能在妻子的同伴面前公开 露面； 有他人在场时，丈夫丝毫不能 
对妻子表示关注。若丈夫长期离村 ，一 旦回来，从妻子面前经过 
时，甚至也不能对她凝目注视。根据泽曼的记述，使人费解的斐济 
人的观念，是十分矛 盾的： 夫妻住在同一家庭里，白天丈夫要同他 


① Kotzebue ，Voyage of Discovery into the South Sea, iii. 172. 

② Kubary，“Die Bewohner Mortlock Insoln，” in Mittheil. Geograph. Gesellsch. 
Hamburg ， 1878—1879, p. 252. 

③ Seligman t Melanesians of Nevu Guinea , p. 568. 

④ Ibid.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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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一起 度过; 但在夜色降临时，夫妻则分别离家，到两人商定 
好的、位于密林深处为其他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相会。后来，有位作 
者谈到，这只不过是斐济人在丛林里完婚的一种仪式。依据里德 
尔的记述，他们性交只能在森林里，而不能在家里进行。在塞兰人 
中，人们认为，一切本能行为，特别是性行为，都要秘密进行，一般 
都喜欢在森林里。若有第三者在场，当事人双方严禁谈论两性问 
题。在锡兰，淫秽的语言在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村落中随处都 
能听到，但在维达人中，据说很难听到。根据内维尔的说法，这“可 
能是了解到有文雅妇女在场，不敢放纵所致”。①在安达曼人中， 
“猥亵的谈话不多，即使有也不易听到，人们不提倡”。② 

在卡尔梅克人中，“不许在妇女和姑娘之中开那些浅薄的玩 
笑；即使在青年男人中，谈论那些欧洲青年男子作为日常笑料的话 
题，也会感到羞耻”。③在西伯利亚的尤卡吉尔人中，尽管他们的 
两性关系很乱，但他们的言谈却是有节制的、文雅的。特斯曼谈 
到，假如你同西非庞圭族尼格罗人讨论任何两性问题，你一定会听 
到他们一再重复说“奥松 ”( oson )， 意思为“害羞”。可是，巴利地区 
的尼格罗人，即使有妇女在场，也敢谈论两性关系的事情 ，至 于性 
交则要秘密地进行。蒙拉德在写到阿克拉地区的尼格罗人时说， 
不管他们的舞蹈多么放荡、肉麻，但他们对女性却保持着彬彬有礼 
的态度，这在我们文明的欧洲人当中往往也是很缺乏的。 

在亚马孙西北部的维托托人和博罗人中，“妇女的举止极为端 


① Nevill，“Vaeddas of Ceylon，” in Taprobanian■, i. 178. 

② Man，“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Andaman Islands,” in Jour. Anthr. 
Inst. xii. 94 n. 2. 

③ Bergmann, Nomadische Strei 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 , iii.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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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不过，我们同时也听说，“在男女之间却很随意地、粗俗地谈论 
两性关系问题，即使少年儿童也是如此”。 ® 另一方面，科赫•格 
林贝格谈到，当同一些德萨纳族印第安人谈及两性问题时，若有妇 
女在场，谁也 不说； 只有把她们打发走后，男人们才开始无拘无束 
地、露骨地谈起来。在大査科的奇里瓜诺人中，容许两性关系有极 
大的 自由； 但他们的谈吐举止一般都很有礼貌，致使神父肖梅难以 
忘怀，他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说过淫秽的话语。可是，到了现在，除 
了文雅话语以外，他们几乎是无所不谈了。16世纪中叶，汉斯 • 424 
施塔德曾是巴西海岸图皮南巴斯人的俘虏。据他说，那里的男女 
“行为放荡，相互随意在一起睡觉。”英属圭亚那的印第安人认为， 
一对已婚夫妇如果在其他人面前相互调情，即被视为极端失礼。 
在谈到北美某些印第安人时，拉斐托说，在那里居住的卡巴纳人， 

他们只是在黑夜里才敢去找他们的 配偶； . 若在白天出现这种 

情况，则被认为是一种极不寻常的行为。” ® 在北美其他印第安人 
中，人们也认为，白天发生性行为是下流的，是被禁止的。只有黑 
夜才是求爱的时光。拉翁唐在写到某些加拿大印第安人时说 :“在 
大白天，绝对不能对这些蛮族妇女提及私通和求爱之事，因为她们 

不愿听。她们会告诉你，晚上做这些事才是最适当的时候。 . 

这是一般的规矩，不管什么人，如想获得姑娘的倾心，一定要在白 
天尽量对她谈些与偷情作爱毫不沾边的话题。，，③ 

性羞涩在谈情说爱的开端、结果和婚姻生活中，都有其不同 


① Captivity of Hlans Stade of Hesse , in A. D. 1547—1555 , among the Wild 
Tribes of Eastern Brazil , p. 144. 

② Lafitau ，Moeurs des Sauvages americains ^ i. 576 ‘ 

③ Lahontan, Neiv Voyages to North-America , p.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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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的表现形式，不仅女方是这样，男方亦同样如此。男子求婚，通常 
避免直接向女方双亲提出，这是十分普遍的情况。在斐济北方群 
体的富图纳人中，求婚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将一头猪放在姑娘父 


母的家里，随后退出。如果他们收下这头猪，就意味着同意这桩婚 


事；若把这头猪退回来，就表示不同意。在所罗门群岛的乌吉人和 
圣克里斯托瓦尔人中，姑娘的婚事一般要由父母和亲友安排。“如 
果某个男子想要娶妻，他就煮好满满一盘山芋和可可豆，送到他选 
定的姑娘家里，然后一言不发地就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再去把盘 
子拿回来。如果盘中食物没被吃掉，就表示他的求婚没被接受，因 
此而感到脸上 无光； 相反，如果盘中的东西全被取走，代之以一对 
试探性的钱币，则表示他的求婚尽管没被接受，但还是希望同求婚 
者保持友好 接触； 如果盘子已空空如也，即表示答应了他的求 
婚。” 0 在萨摩亚人的中、下等阶层中，某个青年若想娶某个姑娘为 
妻，他总是通过一个朋友作为中间人去转达他的 愿望； 然后准备一 
盆食物作为礼物，亲自带着，赶紧送到姑娘家里。如果女方拒收这 
份礼物，就暗示他的愿望 落空； 如果接受了，就表明他的来访受到 
女方家庭的欢迎，婚事不久就可进行安排。……但在上等家庭中 
间，求婚往往要通过媒人说合。” ② 在科里亚克人中，经常出现这样 
的情况， B 卩青年男子不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任何人，“他径直走到自 
己所倾慕的那个姑娘家里，一言不发地留下来，做一切适于男人做 
的家务。而房主也以同样的沉默来接受他的服务 。” © 而在父母不 


① Elton, “Notes on Natives of the Solomon Islands，” in Jour, Anthr, Jnst. 
xvii. 94_ 

② Stair, Old Samoa ^ p. 171 sq. 

③ Jochelson, Koryak ， p.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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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儿子的选择，儿子又不想听从父母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尤其会 0 
这样做。于是，男方的父母或长辈亲属只好前往女方父母那里为 
他求婚。至于邀请一个或多个中间人帮助说合婚事，在未开化人 
和比较文明的民族中，都是十分盛行的。这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427 
伯人中亦同样 普遍； 在古代印度也很流行。这种做法，在欧洲各国 
过去有过，现在仍有。 

青年男女的害羞，还可能持续到订婚以后。根据科德林顿的 
记述，在班克斯群岛，“小伙子和大姑娘，一般业已订婚的年轻人， 
他们都十分害羞，彼此几乎不敢相看。到了婚期将近，双方由于相 
互送点小礼物，献点殷勤，情况才有所改变。” ® 在瓦努阿拉瓦岛的 
帕特森港，科德林顿也谈到相似的情况，“业已订婚的青年男女，一 
般都彼此回避 D 但这全出于害羞，不是规范所致。” ® 在马托格罗 
索的博罗罗族印第安人中，某个男子即使已接受姑娘的求婚，他仍 
要在“男子宿舍” （ bahito ) 留住一两天，乃至10到15天，因为他怕 
进人新娘房屋被人看见。有时，他盼望岳父在深夜里把他领走，这 
样他就不会遭到宿舍里其他男子的嘲笑和 捉弄。 “假若两人在婚 
前没发生性关系，羞耻感就会更重。”您在婚礼上，害羞往往被赋予 
特别的标志或象征。在安达曼人中 ，“ 当族中老人发现一对青年男 428 
女想成婚时，就把那女青年领到一间新盖的小空屋里，让她坐着等 
候；而男青年却逃到丛林里，经过半真半假的做作和挣扎后，被人 
带回，强迫他坐到那姑娘的膝上。这就是婚礼的全过程。在婚后 


① Codrington ， Melanesians, p. 240, 

② Ibid. p. 43. 

③ Fric and Radin,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Bororo Indians，’’ in Jour. 
Antkr. Inst, xxxvi.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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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个月内，这对新婚夫妇彼此很少说话，而且十分害羞。随后 
才日渐住在一起。” ® 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罗罗人中，当新郎见到送 
亲的队列前来时，赶忙躲到男子俱乐 部里； 而他的伙伴很快就把他 
拽了出来，不管他的声声抱怨，把他装扮起来，带到他父亲屋里。 
其时新娘已到。人们就逼他坐在新娘旁边，在旁观看的人们随即 
喊 道：“ 某某同某某结婚了！”而新郎和新娘却不敢相互对视。新郎 
只同他的朋友说话。到了黄昏，他仍回到男子俱乐部里睡觉，而新 
娘则睡在公婆家里。在新不列颠岛，新娘要在新郎家里单独住5 
天，其时，新郎则独自躲藏在森林里或高山草地里只有男人才知道 
的地方。在西高加索的阿布哈兹人中，新郎在新婚之夜要离开，躲 
藏起来。在阿帕切人举行婚礼的第三天晚上，新婚夫妇要突然失 
踪，直到此时，甚至还禁止他们相互交谈。当他们回来时，年轻的 
新娘还要装成十分害羞的样子。在摩洛哥，新婚夫妇的羞涩，要在 
整个婚礼极端保守的举措中，真实地或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他们 
429 必须遵守诸多禁忌，要蒙上面纱，新娘要被关在很小的房子里。此 
外还有其他仪式，接着举行诱劫新娘、新娘反抗等仪式性活动。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解释性羞涩的起源问题。圣奥古斯 
丁曾经提岀，即使那些被认为合法的和正当的夫妻交媾，为什么还 
要不让别人看见？他能给予的唯一回答是，“因为就本质来说，这 
种交媾是合宜的、正当的。但当这样做时，往往会产生羞耻感和负 
罪感。” @ 司汤达 说:“ 人们已注意到，猛禽躲藏在隐蔽的地方饮水， 
其原因是把头伸入水中，此时正没有防卫能力。当想起在塔希堤 


① Portman，History o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Andamanese, i. 42. 

② St.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y xiv. 17 (Migne, Patrologioe cursus, xJi. 
426 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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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的情况，我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根据可以解释性 
羞涩。” ® 另外，还有几个人著文探讨性羞涩的起源，也得出多少有 
些相似的结论。例如，蒂利耶写 道：“ 这些事实给我们显示出的证 
据是，这种想法最初可能源出于他们在交媾时必须避免身处危险 
之中： 在他们的住所有外人在场时，是不好意思交 媾的； 因为在交 
媾期间，必须寻找隐蔽的地方。” @ 有人指出，甚至某些动物在交尾 
时也要避开众人耳目，据说大象一般隐蔽在密林深处，骆驼则藏身 ㈣ 
于沙漠最荒凉之地。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饲养的禽畜就无须 
这样小心，因为它们不这样也很安全。然而，对未开化人来说，至 
少在他自己的茅屋里或四周有众多亲友在场的情况下，难道不需 
要隐蔽吗？而文明人竟然可以不分场合就随意交合吗？家养动物 
因其本性已经消失，这种隐蔽性已不再 需要； 但人类的本性不仅仍 
然保存下来，甚至可能更加强化的情况下，怎么能说隐蔽是同样多 
余的呢？不过，如果说“隐蔽的需要”或“害怕敌人接近”是性羞涩 
产生的原因，那么，在睡眠之时，具有更大的不安全性，它比这种传 
宗接代的行为所暴露的危险时间更长，我们是否能说在睡觉时也 
会有羞涩感呢？ 

另外还有一种与上面论述密切相关的观点，即认为性交之所 
以要隐蔽地进行，实际上是源出于害怕竞争者的干扰。据莱斯特•沃 
德说，“偷偷地躲藏在某些僻静的地方进行，就可以避开对手的干 
扰，独享欢乐。这已形成为规范性的长期习惯。像所有的习俗一 
样，有它产生的原因，继而流传下来，直到有必要进行改变而不复 


① Stendhal ， DeVamour, p. 55. 

② Tillier^ L instinct Sejcuel chez l homme et chez les animaujc ,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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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为止。……担心独享欢乐的行为受到他人的干扰和阻拦，这 
就是性羞涩产生的原因。我们在动物身上即能看到某些与此相类 
似的情况。野生动物竞争的效果，我们是能完全理解的。这种竞 
争，向我们显示出导致类似风俗形成的第一步。而人类习俗的形 
成，也与此大体相仿。……例如，这里有几只公鸡，为了不受丝毫 
干扰，它们都分别去寻找各自的母鸡”。①上面所列举的事例，不 
仅不能支持作者有关性羞涩起源的理论，相反，还暴露了这种理论 
的弱点。公鸡避开了在场的其他公鸡与其情侣交媾，但却没有回 
避其余的母鸡。如此说来，男子因害怕竞争而避免在其他男人面 
前性交，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也忌讳在其他妇女面前性交；再者，如 
果考虑到男子表现出的这种羞涩感主要是对女性而言，而羞涩感 
在女性中的表现甚至还超过男性，或者在少女中这种羞涩感至少 
与同龄的少男不相上下，那么，这种“害怕竞争对手，，怎么能成为产 
生性羞涩的起因呢？ 

于是，有人进一步推测，在很大程度上，性羞涩是由于害怕引 
起厌恶而造成的。哈夫洛克•埃利斯指岀，即使是极其下等的野 
蛮人，对于公开满足本能需要的行为，也是感到厌恶的。因此，有 
些民族的人们认为，在公开场合吃东西是很不礼貌的。当施泰嫩 
在一些巴凯里人面前吃他们送给他的一块鱼时，那些巴凯里人立 
即低垂着头，感到受了羞辱。而我则认为，单独进食的习惯在那里 
之所以存在，首先的确是由于害怕引起厌恶，正如克劳利所说的那 
样： 有他人在场时，用餐的气氛，会因在场者的侷促不安或眼巴巴 
地观望而受到损害，这是一般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单独用餐的习 


① Ward, Dynamic Sociology » i. 63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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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绝不会具有足够的广泛性，以证实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即对观 
看他人吃饭而感到厌恶，是由于受到本能的支配。当然，吃饭时要 
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就我们自身而言，却没有这种感觉的迹象。 
这同满足另外一些本能需要是不同的。就以排泄行为来说，使之 
公开进行，自然会引起厌恶，这主要是由于排泄物含有令人讨厌的 
气味。至于排尿时的隐蔽，在很大程度上倒成为性羞涩问题了。 
关于性行为，我弄不清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正当的性行为也会引起 
别人的讨厌，除非还有其他什么理由需要隐蔽这样的事情。下流 
的性行为无疑是令人厌恶的。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它之所以令人 
厌恶，只是因为它下流，而不是因为它令人讨厌。如果性行为真的 W 
那么令局外人讨厌的话，为什么以性爱为中心的感伤情调能够成 
为大家所喜爱的文学戏剧主题，而不是把排泄行为作为大众的普 
遍谈笑资料？ 

当然，我的上述评论，并非否认人类除或多或少的羞涩感外， 

原来可能就有秘密进行性交的愿望。害怕敌人的进攻，害怕对手 
的打扰，担心欲望不能顺利满足，担心引起其他不快等等——所有 
这些因素，哈夫洛克 • 埃利斯和克劳利，似乎全都概括在“害怕引 
起别人厌恶”的范围之 内了； 而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人们性交时 
需要隐密地进行。的确，只要多少有些好奇的旁观者在场，就足以 
使一对情人感到烦恼和不悦。但是，我却不相信任何这类因素能 
够说明性羞涩的本质特征。 

性羞涩的特点之一，即主要是在异性面前表现出来。其次是， 

性羞涩在妇女中，尤其在青年妇女中，比在同龄男子中表现得更加 
明显，或者在外表上显得更加突出。不过，也有人认 为：男 人确实 
比女人更加害羞。在我看来，哈夫洛克 • 埃利斯对于性羞涩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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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显然是正确的。他给下了这样一个定 义：所 谓性羞涩，“通常是 
以性生活为中心所产生的本能畏惧而趋向于隐秘不宣的心理反 
应”。性羞涩男女都有，但以女性更为突出。因此，在心理学上，性 
羞涩几乎会被认为是女性重要的第二性征。哈夫咯克•埃利斯还 
说，对于正常的普通男人而言，缺乏这类害羞心理的女人也就等于 
433 缺乏性吸引力。妇女生理上的性要求，在求爱时会感到十分腼腆 
害臊。她们的羞涩并非是一件虚假的外衣，可以随意穿上或脱下。 
它是固有的，“很像蜗牛的壳，有时候成为密不透风的外罩，有时候 
几乎全然滑脱。而男子的性羞涩则比较稳定，很少发生偏颇或走 
极端。男子在未知女方心意的情况下，对于女方的沉默不语，往往 
会感到焦躁 不安； 而当女方表示退缩时，又会感到十分震惊'①我 
认为，面对雄性动物的追求，雌性动物所表露出的羞怯 ，无 疑乃是 
人类性羞涩的来源之一。这就对女性羞涩感所具有的特点，女性 
羞涩之在男人眼中的吸引力，以及女性之由羞羞答答迅即转变为 
脉脉传情，作了很好说明，同时也对弄姿作态、撩拨挑逗给异性的 
特殊感受作了部分说明。即使除了女性害羞之外，性羞涩没有其 
他来源，至少含蓄委婉在人类的两性之中多少都会有所表现，不仅 
女性在男性面前显得脸红害臊，而且连男性在女性面前同样也会 
感到有点腼腆，脸上发讪。出于利他的动机，彼此的举止都很小 
心。男人们本能地谨慎行事，以避免无端地伤害女性的羞涩感而 
使她们害臊脸红。一旦这种举止在两性关系中得以遵守，便会作 
为一定礼节而被纳人一般的社会习俗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男人对待其他男性的行为。 


① Ellis, op. cit. i. K 4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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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性羞涩起源的理论，当然没有做到自圆其说，它仅仅 
是承认女性害羞这一事实，而没有给予解释。若要对女性羞涩作 
出解释，就必须同整个求偶理论联系起来，这就需要用专章来加以 
讨论。同时，我们对性羞涩的解释还存在另外一个缺点，往往忽视 
了羞涩感之产生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有些事实，是不能直接 
或间接地用女性羞涩予以解释的，而是表明性羞涩感往往与对乱 
伦的厌恶感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性羞涩感往往与对434 
同一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厌恶感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夫 
妻之间的性关系除外）。 

在摩洛哥，凡是涉及性问题，青年男子在父母面前都是很害羞 
的，即使是像与他婚事有关的问题也是如此。这种羞涩感，自从他 
开始想到结婚之事的时候起就已表现出来，一直到举行过婚礼，甚 
至还延续到此后更长的时期。在这期间，青年男子同他父母，至少 
同他父亲很少谈及有关婚事的问题，自从着手安排他的婚事这一天 
起，他就完全避开父亲。在非斯，父亲不参加儿子的婚礼。在这个 
隆重的吉庆日子里，当新娘到来后，新郎便在父母的屋子里同新娘 
见面，而父亲则躲到屋里的其他地方，或躲到另外的屋子里，或躲到 
街上闲逛。有时，新郎要推迟同新娘的圆房，直到所有客人走后，或 
者延至当天夜晚。据说，这是因为新郎在父母面前感到害羞。艾特 
尤西人是居住在非斯附近的一支柏柏尔部落，在他们那里，假如新 
郎和父母同住一顶帐篷，出于害羞，新郎通常在白天离开帐篷，带着 
吃食到别处或到朋友家里呆着，直到晚上才回来同妻子幽会。他这 
样做甚至要长达1月之久。在这里，也像在其他部落那里一样，新 
郎要通过一种特别的仪式——亲吻父母的额头，才能重新恢复与他 

们的正常交往。在邻族艾特恩德人中，年轻的丈夫则须在两位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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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的陪同下， 3 人全用斗篷上的兜帽把脸蒙住，进人新郎父母的帐 
篷，依次亲吻新郎双亲的额头，当新郎单独露面时，他仍然感到害 
羞，而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在父母面前还是表现出十分害羞 
的样子。在非斯南部的艾特瓦兰人中，也有这样的习俗，年轻的丈 
夫在结婚后不能在父母跟前露面或同他们谈话，直到大约3个星期 
之后，才出来亲吻他们的手。在妻子生孩子后，他也从不在父亲面 
435 前抱孩子。新娘在她父母面前同样显得很害羞。在摩洛哥北部的 
安杰拉地区，当婚礼持续期间，新娘从不与她父母见面。在非斯，在 
艾特萨登人中，姑娘在订婚时也要避开父亲。在摩洛哥，无论在什 
么地方，父亲都不能前去参加女儿的 婚礼; 在有些地方，母亲也要留 
在家里，甚至连新娘的成年兄弟也要回避。 

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某些地方，人们也向我们讲到，在结 
婚以后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新郎也要避免见到父亲或父母双亲。 
在突尼斯南部的一些土著，“婚姻通常由父母决定，在举行婚礼前 
8天，新郎由他的同龄伙伴藏了起来。从那时起，他便带着羞愧和 
自重的心情，离开了父母。他被藏到一个院子里，由他的朋友送饭 
和陪伴。” ® 有位名叫达维厄的老旅行家，曾对撒哈拉沙漠的一些 
阿拉伯人作了这样的描述 ：“所 有的亲戚都参加婚礼，唯独新娘的 
父亲例外。当晚他离家外出，以打发那段使他难过的美好时光。 
其时，在他家里，参加婚礼的人会把他的女儿同一个男人一起推到 
床上。做父亲的把这看做是涉及到他的体面的问题。，’②在其他某 
436 些民族中也一样，新娘的父母不参加女儿的婚礼。在英格兰的某 


,① MenouiUard，**Un mariage dans le Sud Tunisien (Matmata) ，” in Revue Tu¬ 
rn sienne ,ix. 372. 

② d'Arvieux, Travel in Arabia the Deserts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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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和爱尔兰西部，新娘的母亲从不参加婚礼；在什罗普郡，新 
娘的父亲也是如此，他们很少去教堂。在埃塞克斯的博金，“在举 
行结婚仪式的时候，新娘的父母要特意予以回避。” @ 

在蒂鲁德地区拉杰普特人的家庭里，只要丈夫的双亲还活 
着，人们认 为：“ 新婚夫妇在白天彼此相视是不合礼节的。他们 
要特别提防，以免被丈夫的双亲同时看见。而在双亲面前，他们 
也不能相互交谈。在南非的巴苏陀人中，“某个青年想要娶妻， 
却不直接向他父亲提出。人们认为，直接提出乃是一种不敬的 
举动，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应合乎礼节。……在某天早上，这个青 
年很早就起床，把他父亲尚未挤奶的母牛赶到草地，并让牛犊跟 
着母牛一起走，把奶吸尽。当他回来时，人们对此不闻不问。他 
一连30天都这样做。他的所有同伴对此都不理踩，并给他起了 
个‘傻子’的绰号。到了第30天，他的父亲想 ：‘我 的儿子肯定是 
要结婚了。’于是，他把这一想法反复地对儿子说了。第二天，一 
切恢复正常，牛群照常放牧，照常挤奶。”@在离新不列颠岛西南 
海岸的一些岛屿上，某个青年男子与姑娘相爱而希望结婚时，他 
就让兄弟告诉母亲，请母亲去拜访姑娘的父母，代表儿子向姑娘 
提出求婚。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罗芒阿岛上，“女儿的婚事要 437 
由父亲及其亲友来安排。但是，根据他们的习俗，首先着手安排 
的，不是父亲，而是他的亲友。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父亲在这方 
面管得过多，一定会觉得“太难为情了。”在莫特洛克群岛，严禁 


① Evelyn Martinengo-Cesaresco , “American Songs and Games，” in Folk-Lore 
Journal, ii. 246. 

② Risley, Tribes and Castes of Bengal. Ethnographic G/ossary ， ii. 189. 

③ Minnie Martin, Basutoland^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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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妇女的面说轻薄话，尤其是当她有同族人在场时更得加倍 
小心，即使像“肚皮”、“腰带”、“遮羞布”等词语也不许说。假如 
某个欧洲人不知这些习俗，偶尔说错了话，谈话的对方就会感到 
羞臊脸红，而把脸转了过去。在该群岛，男孩在7岁以前可以同 
姐妹一起玩耍。过了 7岁，他主要是同男伙伴一起玩，或者是同 
其他“部落”的姑娘一起玩。 

在太平洋诸岛以及世界其他某些地方，都发现兄弟和姐妹之 
间有回避习俗。有人认为，这意味着过去在兄弟姐妹之间曾经有 
过性关系。不过，这仅仅是把它假定为早期性关系残余的一种武 
断解释。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武断假说在社会人类学领域至今仍 
然普遍存在。罗沙认为，这种习俗，“是对本能情感的不合理夸大， 
438 是对乱伦的恐惧”。①在这里，倘若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习俗起因于 
对家庭内部性羞涩的夸大，我认为他是正确的。在彭林岛（汤加雷 
瓦岛）“兄妹在久别重逢时，彼此不能亲热地拥抱，而只能相对而坐， 
彼此点点头。” ® 显然，这种礼仪是以性羞涩为基础形成的，而不是 
为了防止乱伦。至于其余很多回避习俗，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 
在新不列颠岛的加泽尔半岛和利富人中，不允许已婚姐妹同她的 
兄弟 交往； 在阿兰达人中，姐姐可以随时同弟弟谈话，但成年的妹 
妹则不能同哥哥谈话，连看他一眼也不行。年轻妇女一旦成婚就 
不能再同她的父亲说话。有些地方，甚至在兄弟之间也存在着羞 
涩现象。在莱珀斯岛，一个男子正同一伙人说笑，但当他兄弟一 
来，他就不敢再笑了。在马尔加什人中，不论男人或妇女，若在近 


① de Rochas, La Nouvelle Caiedonie, p. 239. 

② Lamont, Wild Life among the Pacific Islanders,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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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面前露出身体的某一部位，都会感到害羞。乔切尔森讲到尤卡 
吉尔人时说 :“在 近亲中存在着高度的羞耻感，这对防止他们之间 
的性交无疑是有帮助的。” ® 科德林顿利用新赫布里底群岛北部土 
著的资料作了以下 阐述： “一个在童年订婚的姑娘被领到她公婆那 
里抚养，而她的未婚夫通常以为她是自己的妹妹。当他最终知道 
这种关系时，便感到十分害羞。 

这类事实表明，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中，性羞涩在同一家庭或439 
亲族成员之间表现的特别明显，不管其是同性或异性。其实，我们自 
己也有类似的体验，例如，在说到大小便时，就感到不好意思，十分别 
扭。青年男子在性问题上，讳避父母甚于陌生人 ; 对于这类事情，宁肯 
与同龄朋友交谈，也不愿随意跟自己的兄弟谈及。我有点怀疑，度蜜 
月的习俗，主要也是与这种近亲羞涩有关。在这个问题上，我每次问 
及那些度蜜月的人，他们自发的回答总是加强了我的这个看法。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说与此相关的禁忌，这种禁忌常常影响到 
已婚男子与其岳父、岳母或妻方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此类禁忌， 
有些地方实行得宽严不一，有些地方实行的范围大小不同，但都持 
续了相当长的 时间； 总的说来，也都有相同的基础。在此，我再列 
举一些我在摩洛哥见到的实例。在摩洛哥，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 
回避的重要性虽已减少，但其教益却没有减少，在大阿特拉斯山柏 
柏尔部落的伊格利瓦人中，当岳母首次来到女婿家里时，女婿要吻 
她的额头。但在岳母面前，女婿表现得极其拘束和害羞。开始时， 
他必定不会同她说话，也不同她一起吃饭；除非她与女儿一起同 


① Jochelson ， Yukaghir ， p. 86. 

② Codrington, Melanesians,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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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住在他家。有时候，他也不同岳父、妻兄弟谈话；甚至在此后 
440 一段时间内，也不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在公共场所露面。当新郎 
正同其他人坐在一起聊天时，只要是岳父和妻兄弟中的任何人一 
来，新郎就立即站起来躲开。 一 个男子，当他遇到一位刚刚分开不 
久的朋友，他会开玩笑 说：“ 为什么你从我这儿跑开了？难道我是 
你的妻兄弟吗？”在杜卡拉省说阿拉伯语的乌拉德布阿齐兹人中， 
如果妻子是其他村子里的人，女婿就避免同岳父母、成年妻兄弟一 
起吃饭，也很少在他们面前用餐。如果他们为同村人，倒可以同岳 
父、妻兄弟一起吃饭，但不能在他们面前讲粗话。万一有人说了什 
么下流的事情，女婿要立即离开。如果他自己愿意作证，甚至可以 
向头人起诉，迫使犯禁的人交纳罚款。女婿和岳母之间的关系十 
分尴尬，彼此很少交谈，只能使用“能感知的暗号”。如果他们不是 
同村人，就不能彼此 相视； 如果是同村人，岳母要把脸蒙住，不能在 
女婿面前吃东西，尽管女婿可以这样做。在距非斯不远的夏伊纳， 
女婿当父母健在时，不能同岳父母说话，如父母去世了，要在一个 
多月之后，才能同他们说话，他在岳父面前显得比在岳母面前更加 
害羞，但仍回避同成年的妻兄弟说话。 

在摩洛哥时，我曾听说 ，一 个男子如果同某个人的女儿或姐妹 
发生了性关系，他在本能上就会对那个人感到很羞臊。我认为，这 
种情况正好可以用来解释基于性羞涩所形成的禁忌与回避 习俗。 
此外，我还听到过其他国家的土著对此所作的类似的解释。在巴 
干达，据约翰 • 罗斯科说，“女婿不能见岳母，不能同她面对面讲 
话。 据说这是因为他见到过她女儿的阴部。” ® 在刚果的巴华 


① Roscoc , 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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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人中，女婿从来不能进人岳父母家。如在路上遇到他们，女婿一 44! 
定藏进路旁树丛中回避。托尔多伊说:“我再三探询女婿回避岳父 
母的原因，所得到的回答总是‘女婿害羞’。若进一步问他为什么 
害羞，回答也总是‘同他们的女儿结了婚’，此外别无其他理由。”① 

一般说来，害羞都是相互的。据哈蒙说，“落基山以东的所有印第 
安人都认为，岳父母面对女婿讲话或直视，公婆面对儿媳讲话或直 
视，都是十分失礼的。他们从不这样做，除非喝得酩酊大醉。当我 
问及这一习俗的起因时，他们 觫释说 ，因为这些人与他们的孩子有 
特别的关系。” ® 乔切尔森说明••“尤卡吉尔人这种本能的羞涩和害 
臊，往往被陚予这样的特点，即相信岳父和女婿的灵魂在彼此对视 
时是害羞的。” ® 

因此我认为，女婿和妻方家庭成员间的回避，其存在的根本原 
因，乃是家庭群体内的性羞涩感。我们将会看到，通过观念和情感 
的双重作用，乱伦厌恶既然导致各种禁制的产生；同样，它也必然 
会导致回避习俗的形成，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种厌恶在文 
化程度较低的民族中之所以表现得特别强烈，似乎只是出于本能。 

一个男人在妻方家庭成员面前，总是有点性羞耻感 ：他一 见到他 
们，不仅立即想到他同他们的女儿或姐妹的关系，而且一想到这种 
关系就会感到 厌恶； 而从妻方家庭成员来说，他们也同样希望尽量 
少与这位女婿见面。在西非庞圭人中，性羞涩获得高度发展，那里 
的妇女甚至害羞到回避女婿家亲属的程度。庞圭人的情况，如同 


① Torday and Joyce, "Notes on the Ethnography of the Ba-Huana/* in Jour. 
Anthr. Inst, xxxvi. 285 sq. 

② Harmon, op. cit. p. 341. 

③ Jochelson, Yukaghir, p.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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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摩洛哥的情况一样，已婚男子回避自己父母的时间要短一些，而回 
避岳父母的时间则要长一些。对此人们不禁 要问： 既然作为回避 
习俗产生之基础的直接原因同是性羞涩感，那么对于夫妻双方亲 
属的回避时间，为什么又会有短有长呢？答案是不难找到的。问 
题并不在于习惯对情感的影响大于羞涩感，而是因为儿子难以长 
期避开自己的父母，即使他没有同父母住在一起，也会住在他们附 
近，彼此有很多共同利益。至于女婿同岳父母的关系，正如上面所 
引用的有关摩洛哥的报告所说，则要松散得多，假若妻方亲属与女 
婿住在同一村落，其接触可能稍多 一点； 假若妻方亲属住在另一村 
落，其接触就更少了。不过，女婿的父母一旦去世，他也就不再回 
避妻方的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依附妻方的家庭比依附 
其他人则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上面说到的事实，与 E . B . 泰勒作过的结论不太一致。据泰勒 
说，男子之回避妻方亲属，实质上与丈夫居住在妻方家庭里的习俗 
有关。他争 辩说: “假如有人认为居住习俗和回避习俗互不联系或 
很少联系的话，我们则可以使用随意抽样法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在某个部落里，丈夫长期与妻方家庭住在一起的，在350 
户中有65户 ； 据估计，丈夫和妻方家庭成员间有正式回避关系的 
有9户，而实际上则有14 户； 另一方面，丈夫娶妻住在自己家中 
的，在350户中，有 1 U 户，丈夫和妻方家人有回避关系的估计为 
443 18户，实际上只有9户。” ® 然而，这种说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 
实，当我们探讨回避习俗时，已注意到这样的 事实： 即在相当多的 


① Tylor，“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M in 
Jour. Anthr. Inst, xviii.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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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里，存在着男子居住在妻方家庭里的习俗，但这并不意味着丈 
夫把妻子娶到自己家里的习俗就不怎么 普遍； 也并不等于说前一 
种习俗比后一种习俗更为流行。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就有足够 
的理由挑出泰勒在解释回避习俗上的毛病。据他说，“正是由于作 
丈夫的挤人了不属于他自己的家庭，进人了他自己毫无权利的家 
庭，妻方家庭成员把这个原本是外人的人，与他们自己区别开来， 
作不同的对待，这好像是不难理解的。”©哈特兰博士接受了泰勒 
的结论，认为妻方亲属之所以对她丈夫疏远，是因为她丈夫同她的 
亲属住在一起的 缘故； 并进一步声称这种疏远与回避“毫无疑问’， 
乃是神秘的夫妻关系在仪式上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正是婚姻关系 
初级阶段所具有的特点。 ® 不过，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这么一个 
“阶段”，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 


艾夫伯里对于女婿和岳父母之间相互回避的习俗，作了另外 
的解释。他认为，这“似乎是抢夺婚的必然结果，假如抢夺婚是名 
副其实的抢夺，女方父母的愤怒是非常强 烈的； 假如抢夺仅仅是一 
种象征性行为，女方父母的愤怒也只是象征性的，甚至在事后过了 
许久，这种象征性的愤怒还会继续存在”。③针对这种观点，人们444 
会说，抢夺婚在未开化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人类学家的想像中 
被夸大了。另外，根据 M •莫斯的意见，女婿和岳母之间的回避， 
乃是实行族外婚的结果。他们之间通过婚姻关系，虽已成为较近 
的亲戚，但毕竟属于不同的胞族，两者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和隔 
膜，某个男子尽管与该胞族联姻，但他仅对他妻子拥有权利；至于 


① Ibid , p . 248. 

② Martland, Primitive Paternity , ii. 93. 

③ Avebury, op. cit. p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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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对他说来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假说似乎认定回避习 
俗是在母系氏族外婚制社会形 成的； 然而事实上，盛行回避习俗的 
民族，既不是母系制社会，也不是氏族外婚制社会。 

里弗斯认为，美拉尼西亚人的回避规则，其中包括不得直呼个 
人的名字、不得交谈、不得相互传递东西等等，均适用于不同性别 
的姻亲之间，“目的是为了防范潜在性关系的纠纷”，而这是与古代 
“性的共享制”相联系的。至于同一性别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回 
避，则意味着彼此抱有某种敌对思想以及相互伤害的可能，“显然， 
这与公社内部两个半族之间存在着敌视的状况有关。” ® 诚然，这 
是一种严密探索两种相似回避习俗的尝试，认为一种是异性亲属 
要遵守的；另一种是同性亲属要遵守的，而两者的起因又有所不 
同 ：异性 之间的回避是为了防止“性的共享 制”； 同性之间的回避则 
是为了避免两个半族之间人们的敌对和冲突。然而，这样大胆的 
假设，却很难使人受到启发和确信，特别是在这类习俗广泛流行于 
世界各地的情况下，这样的解释显得过于简单和武断。以前，我在 
一本著作中谈到：女婿和岳父母之间的回避，同他占有了他们的女 
445 儿这一事实多少有些关系。 ®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从很多事实中 
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回避同性羞涅也有实质性的联系。在摩 
洛哥，在女婿和岳父或妻兄弟面前，不得说下流话。在德属东非的 
孔德人中也是如此。当岳父在场时，女婿不得参与任何粗野的谈 
话，甚至连涉及身上毛发等部位，也属忌讳之列。显然，卡菲尔人 
有关“赫洛尼帕” （ hionipa ) 的习俗，就与性羞涩有密切关系。其 


① Rivers, op. cit. ii. 168 sqq. 

② Marriage ceremonies en Morocco , p. 31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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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赫洛尼帕”这个词，就是由“羞耻”这个词根派生出来的，妇女 
必须对丈夫的上一辈亲属“赫洛尼帕”，即不能同他们交往，说到他 
们的名字时不能用重音，甚至还不能默念他们的名字。当有这些 
必须“赫洛尼帕”的人在场时，妇女要特別小心谨慎，不得露出身上 
平常需要遮盖的任何 部位； 即便在婆婆面前露出身体的任何部位， 
也被认为是十分羞耻的。此外，“赫洛尼帕”的习俗还要求岳母避 
免让女婿看见她坦露的乳房，“因为这乳房是曾经喂过他妻子，而 
不是他也能看的乳房。” ® 在巴干达人中，“假如女婿意外地看见岳 
母的乳房，他要送块黑布作为补偿，让她自己遮住，以减少他染上 
诸如惊恐之类的某些疾病。” © 

不同性别姻亲之间的回避，常常被说成是防止非法性交的一 446 
种手段。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说法的一个明显的不足，即没有对 
同性姻亲之间的回避作出解释。乔切尔森认为，在尤卡吉尔人中， 
岳母与女婿、公公与儿媳、兄长与弟媳之间归人回避的禁例，“可能 
是为了防止他们非法性交”。③另一方面，岳父和女婿，兄长和妹 
夫之间归人回避的禁例，则是因为羞耻感所致。不过，他似乎也承 
认，羞耻感也是前一种回避的两个原因之一。弗雷泽也认为，回避 
规范的形成及其应用，是为了防止那些关系过于亲近的姻亲之间 
的乱伦。可是，这种姻亲回避，“却被荒谬地推而广之用到同性姻 
亲之间的回避上”。④然而，我不相信，任何民族为了防止乱伦这 
个目的，竟会这样毫无道理地利用既定的规范去防止某些并不属 


① Kidd ， op. cit. pp. 236, 237, 241. 

② Roscoe, op. cit. p. 129. 

③ Jochelson, Yukaghir , p. 81 叫 

④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iii,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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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乱伦范围的人们之间的性交。我也很难相信，如此众多的民族 
(其中有不少并非是野蛮民族），自认为会犯有如此荒唐的罪过。 

在这里，暂且撇开以上对于同一民族之相似禁规作不同解释 
的笨拙手法不谈，我还发现，关于异性姻亲间之所以需要相互回避 
447其原因是为了防止乱伦性交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倘若属 
于回避范围的男女发生性关系真的被视为乱伦（未必全都如此）， 
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同样的禁规并没有应用到那些彼此性交亦 
被认为乱伦、而又不属于回避范围的人们身上呢？我们可以设想， 
在回避习俗中被视为主要人物的岳母，在多数情况下，对于一个可 
能比她的儿子还年轻的男子来说，难道会比其他禁婚妇女更具性 
吸引力吗？我觉得，公公有爱上儿媳的危险，那是有可能的。迄今 
为止，在许多民族中，的确还存在公公与儿媳回避的习俗。然而， 
这种回避习俗，甚至也存在于儿媳与婆婆之间，这种习俗同有关男 
子与姻亲之间的回避习俗极其相似。我相信，它们有着相同的起 
源，依据托尔多伊的记述，在布尚戈人中，“丈夫和妻子都应避免同 
对方的双亲相见”。①不过，公公与儿媳之间的回避，比起女婿与 
岳母之间的回避来，并不那么严格，也不那么多。如果回避的目的 
确实是为了防止乱伦性交的话，我们当然希望把这两种回避倒换 
过来。在摩洛哥，公公与儿媳之间被认为特别重要的回避关系并 
不存在。正如我将会谈到的那样，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彼 
此接触较多所致。再者，无论哪一种回避，在多数情况下，都仅仅 
是暂时的。当妇女一生孩子，回避就可能终止或变得松弛。假如 
448 回避的意向在于防止乱伦，这似乎难以作出解释。但如果说这只 


① Torday and Joyce ，Les Bushongo,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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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性羞涩的表现，那就容易理解多了。正如上面所说，这是受 
到既定习俗和当时需要的影响。小孩的出生，标志着这个新家庭 
多少有些巩固了；而当上祖父、祖母的感受，也有助于冲淡彼此之 
间需要回避的关系 D 此外，正如龚古尔所说，“对母亲来说，羞涩是 
不存在的。” G 

关于回避习俗具有防止乱伦意图的这类假说，正像克劳利所 
说，仅仅适用于异性姻亲之间。他把女婿和岳母之间、儿媳和公公 
之间的回避，仅仅看作是属于两性之间一般禁忌的事例。依照他 
的说法，这是原始社会的显著特点之一。男性要回避女性，“因为 
她们具有损毁男子的禀性”； ② 而对女性来说，男子也被认为是危 
险的，对他们也要尽量回避，因此，一到青春期将临，兄弟和姐妹、 

男孩和女孩都要 分开； 业已订婚的男女之间要回避，业已结婚的夫 
妻之间要回避，不同性别的姻亲之间也要回避。至于女婿和岳母 
之间的回避，“似乎同男子与他妻子之间的回避有着内在的联 
系” 。③ 不过，在原始人中，真有像克劳利所想像的那样广泛的分 
隔和回避吗？倘若真的如此，女婿和岳母之间的回避，为什么会特 
别引起世界各地旅行家们的关注呢？首先这是因为女婿和岳母的 
回避关系必定是很稀罕的事，它同一般男女之间的 回避关 系极不 
相同。克劳利说，“我们将会发现，当夫妻之间的回避关系加强时， 449 
女婿和岳母之间的回避就会逐渐消失。反之亦然。，’因为人们之遵 
守性禁忌是为了安全，这对已婚者来说亦是如此。“由替代者承担 
回避的义务是很有用的，而最好的替代者是岳母。假如女婿回避 


① Journal des Goncourt , iii. 5. 

② Crawley, op. cit. p. 408 sqq. 

③ Crawley ， op. cit, p. 408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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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他同妻子的关系将会平安 无虑； 同样，假如岳母回避女婿，她 
的女儿也会得到安全保证。” @这种对女婿和岳母回避、丈夫和妻 
子回避彼此之间交互关系的阐述，是很神妙的，但在哪里能找到这 
样的证据呢？至于同性姻亲之间的回避，克劳利则没有作出说明 
的尝试。毫无疑问，他低估了这种回避习俗的流行范围及其重要 
性。在摩洛哥的夏伊纳人中，正如我们所谈到的那样，女婿见岳父 
害羞甚于见到岳母。在艾伯特尼安扎湖的巴托罗人中，女婿与岳 
父之间的回避，甚至比女婿与岳母之间的回避还要严格。在乌干 
达伦杜人的一个部落里，除了其女儿病危，岳父不能走访 女婿； 相 
反，女儿结婚两个月后，岳母可以走访女婿。我不怀疑，这可能只 
是一种例外 情况； 而且，我还承认，一般认为异性回避比同性回避 
更常见、更严格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性羞涩在异性之间表现得 
更为强烈，那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在女婿面前，岳母很容易联想到 
自己既是妇女又是母亲，自然会有一种羞涩 之感； 而做儿媳的一想 
450 到公公时，也自然会比想到婆婆之时更加害臊脸红。从前，在雅库 
特人中，丈夫的男性亲属都须回避年轻的新媳妇，他们 说：“唉：可 
怜的孩子，她很害羞啊！ ”直到现在，在年轻的新媳妇面前，他们不 
能露出胳膊肘以外的身体和光脚，并严禁粗俗的谩骂和下流的举 
动。而年轻的新媳妇在他们面前，也羞于露出头发和光脚。人们 
认为，姻亲之间发生性行为属于乱伦，因此，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 
特别讲究礼节。 

M . 雷纳克对女婿和岳母之间的回避习俗作了非常奇妙的解 
释。他说，假如男子在同妻方家人的交往中，允许他见到岳母，那 


① Ibid, p.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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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他们之间很快就会萌生出十分亲密的情感，而使他称呼岳母 
为“母亲”。假如夫妻双方因此同称一个妇女为母亲的话，那么，他 
们俩就会像是她亲生的儿女，在其他人面前，他们即以兄妹的面貌 
出现。结果，他们就犯了最大的罪过——乱伦。因此，野蛮人避免 
出现这类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不让女婿跟岳母有任何来 
往。 ® 然而，我们应该想想，对女婿来说，称呼岳母是否还可以用 
其他称谓来代替呢？假如称呼“母亲”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在我们 
自己当中，从来没听说有过误解这么一回事），他可以完全不使用 
这个称谓嘛。 

在解释回避习俗上，还有其他一些尝试也要提一提。根据阿 
特金森的说法，回避是出于妒忌，岳母和女婿之间的回避，是“保护 
岳父婚姻权利的一种手 段”； 妻子和夫方男性亲属之间的回避习 
俗，应用于丈夫的长辈，是因为“对晚辈，丈夫能自我 防卫； 对长辈，45 
丈夫则需要规范的保护”。至于岳父和女婿之间的回避，乃是原始 
时代家长对女儿拥有的权威和权利业已松弛的结果。它发生“在 
这样的过渡时期，即乱伦仍在继续，外来的求婚者此时已经知道， 
在他岳父活着的时候，他也能加人妻方的群体。当偶尔发生摩擦 
时，便有可能成为对手；在处理纠纷时，只能依据习俗使双方相互 
回避”。②在这里，我们不要被这样的解释弄糊涂了。这种解释， 
是以阿特金森的观点为基础的。根据他的观点，原始社会的群体， 

由单一家长与一群妻子和女儿组成。家长对这些成员全都享有性 
关系。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这种观点，由于没有事实为基 


① Reinach，“Le gendre et ia belle-mere, ”in L 'Anthropologies xxii. 659 

② hang and Atkinson, Social Origins and Primal 九 cm ，， p. 269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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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纯粹是一种虚构。只有证实前一种回避与“从妻居婚姻”有规 
律性的联系，而后一种回避与“从夫居婚姻”有规律性的联系，这种 
说法才能有某些真实性。对于为什么一个男子妒忌其岳父或女婿 
甚于妒忌其他男人，为什么对他们要作特别的防范，除非是因为他 
们与自己的妻子接触特别密切，否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现在， 


根据上面所讲的道理来看，有关回避习俗与丈夫所住地方之间有 


何相互关系的资料，肯定是不很可靠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在 
很多存在女婿和岳母回避习俗的部落中，丈夫通常都是把妻子娶 
进自己家住的。至于妻子与丈夫家人的回避情况，据泰勒说，假若 
452 丈夫同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时，并不存在这种 回避； 可克劳利说， 
确有这样的回避。其实，上述两种回避同时并存于同一民族之中 
的情况，我曾发现多起实例。附带说一句，依据阿特金森的解释， 
他对婆媳之间的回避，可能是一无所知。 

再者，科勒教授把女婿和岳父母之间的回避看作是早先群婚 
习俗的残余，他认为，这种回避表明，个体婚是新奇的、不同寻常 
的、早期还是不正常的。这同科勒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习俗全都说 
成是某种神秘群婚阶段残余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关于这 
种群婚阶段的存在，我们没有找到丝毫的证据。而对回避习俗最 
早作出解释的是基思，他似乎以巴塔哥尼亚人直到最近还流行的 
习俗为实例，说明岳母极其厌恶见到女婿的原 因：假 若某一年轻人 
死亡，习俗要求其家长处死一位老年妇女，作为岳母陪葬。因为害 
怕这样的命运，妇女就养成了同女婿避免一切接触的 习惯。 即使 
这种习俗的起因已被遗忘，但这种回避的心情却仍继续存在 。巴 
塔哥尼亚人的作法使世界各地做岳母的人感到惊恐。但是，科勒 

并没有说明这种杀岳母的习俗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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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之间的回避习俗，在不同民族中普遍存在。为了对其获453 
得充分而详细的解释，对于这些习俗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比过去 
更为严密的考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我相信，这种回避主要 
是由于性羞耻感所致。一个人无论是在他（或她）配偶的家庭成员 
面前，还是在他（或她）自己的家庭成员面前，都会很自然地感受到 
这样一种羞耻感。关于性羞耻的起源是明确无疑的，没有争论之 
余地。它必定是由于厌恶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和姐妹之间、同一 
家庭环境长大成人的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而衍生出来的。这种性 
羞耻感在人类的一切种族之中，一般都能感受得到。它给夫妻之 
间的关系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并要求家庭内部的其他成员在性 
问题上实行回避。不仅如此，由于受到情感和习惯的影响，这种关 
系还会成为家庭之外性羞涩发展的动力。单纯的女性羞涩从来不 
是近亲之间性限制的起因，我想也不会是以性羞涩为表证的性羞 
耻感的起因。正如哈夫洛克•埃利斯所指出的，女性羞涩是性感 
的标志，它极易变成一种诱惑。蒙田也曾专门谈到处女羞涩的“魅 
力”。 R * 布雷顿则说：“越是害羞的姑娘，越是寻求爱的欢乐。” (1) 韦 
尔什甚至说得更加露 骨：“ 越是忸柅作态，就越是淫荡 。” ②再者，女 
性羞涩能使男人兴奋激越，正如司汤达所 说：“ 羞涩是爱情之 
母”。③同时，男子必须善于把持自己的行为，不要使女方因羞臊 
而脸红。男子一定要彬彬有礼。但是，拘于礼俗同女性羞淫相比， 
是否更能加深男子的性羞涩，还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至于在 454 
近亲面前显现出的性羞耻感，对女性来说并不能产生丝毫的愉悦 


① Restif de la Bretonne, quoted by Ellis, op. cit. i. 46. 

② Ellis, op. cit. i. 46. 

③ Stendhal ，De Vamour,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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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激情，对男子来说则会感到拘束和反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 
根源不是出于情爱，而是出于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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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十三酾 
宙 fS 

只要我们能看到植物雌雄生殖细胞之间的外部差异，我们就 
会发 现：雄 性细胞在雌雄结合上总是表现得比较主动，而雌性细胞 
则处于被动状态。在这方面，很多低等动物也都与植物的情况相 
似。某些结构简单的低等动物，一生始终附着在同一个地方，其雄 
性生殖细胞通常都是被带人雌性体内的。还有一些低等动物，只 
有雌性一方固定不动，而必须由雄性去追求雌性。即使某一物种 
的雌雄两性都能自由活动，差不多也都是雄性先去接近雌性。 

在前面所讲的第一种情况中，雄性细胞为什么总是起着主动 
作用呢？达尔文给我们做了解释。他指 出：“ 即使卵细胞在受精之 
前能脱离母体，而于脱离之后又不需要一段营养或保护的时间，由 
于体积大于精细胞而在数量上不得不大大少于精细胞，传输起来， 
总要比精细胞困难得多。” ® 不过，达尔文又表示，有些物种的祖先 
从一开始就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对于这些物种来说，何以会无一 
例外地也养成雄性追求雌性而不是由雌性追求雄性的习惯呢？这 
就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了。也许，我们可以做这样两种 解释： 第一， 
追求者总是会比被追求者遇到更多的危险 ； 第二，雄性如在交配期 
间死去，对于该物种的生存影响 不大； 如果雌性死去，对于该物种 


①达 尔文： 《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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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的生存就会非常不利。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同意达尔文 
的这样一种观点：为了使雄性对雌性的追求更为有效，必须赋予雄 
性以强烈的情欲；而情欲旺盛的雄性个体所留下的后代，总要比情 
欲不太旺盛者所留下的后代为多，这样，一代又一代自然而然地也 
就获得更加强烈的情欲。 

人们普遍认为，雄性的情欲要比雌性强烈。但是，就人类而 
言，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认为，现在有一种过分低估女性情欲的 
倾向，就像过去有一种过分夸大女性情欲的倾向一样。埃利斯博 
士认为，大致说来，男女两性的情欲还是比较均衡的。他还说，在 
交媾之前，男性表现得更为亢奋。据观察，不仅人类有这种倾向， 
而且某些鸟类也有这种倾向。塞卢斯先生曾谈到过鸥类的情况， 
他说:“实际的求偶过程是这样的 ：在交 配之前，通常是雄鸟的情欲 
更为 旺盛; 但在交配之后，就常常是雌鸟在追求雄鸟了。我曾见到 
过这方面的明显实例”。①他特别提到鹆、荼隼和白嘴乌鸦。不 
过，也有相反的情况，赫伦爵士甚至说，在孔雀中，首先表示爱慕 

之意的总是雌性。据奥杜邦说，年老的雌性野吐绶鸡也有这种情 
况。 


在人类的求偶过程中，一般多是男性表现得比较主动，女性表 
现得比较 被动； 女性“需要男性来追 求”。 但是，正如在低等动物中 
有例外情况一样，在为数不少的未开化民族中，据说也是女性追求 
男性，或是女性先向男性求婚。 

457 据伦格尔说，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女性所赋有的情欲要比 

男性强烈，而且女性可以主动向男性求婚。至今在大査科平原的 


① Selous ，Bird Watching ^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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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罗蒂人中，仍有这种情况。他们通常都是在牧豆收获季节缔结 
婚约。每到这时，那些想要结婚的青年男女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 
地串游嬉戏，每个村子都要接连4个晚上举行舞会。“这些舞会通 
常都有自由性爱相伴随。姑娘们虽对娱乐活动不太热心，但对参 
加舞会却比小伙子还要积极。每次舞会结束之后，特别是最后一 
次舞会结束之后，每个姑娘都可以随意挑选一个临时情郎，共度良 
宵。第 4 天晚上举行的最后一次舞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哪位姑 
娘如果找到了如意郎君，并想嫁给他，就会把他留住，不仅是留住 
一个晚上，而且要把他长期留下来。姑娘找到如意郎君之后，便将 
他带回自己家中，作为女婿住下来，并成为女方家中的一员。”©最 
近，有一位德国探险家曾谈到过皮科马约河畔索特加赖克人（亦称 
塔皮埃蒂人）的情况。他 说：“ 女人和姑娘们围在男人身旁跳舞。 
她们一会儿单独跳，一会儿集体跳。在舞会上，姑娘们还要为自己 
挑选丈夫。挑好之后，便立即把他从跳舞的行列中拉出，然后双双 
离去，消失在树林深处，并不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 在马托格罗索 
的博罗罗族印第安人中，结婚同样也是由女方向男方提出。“小伙 
子呆在男子公房里，姑娘给他送来玉米饼。如果他收了下来，就表 
示他答应愿做新郎。”如果他只吃了一点儿，或者根本没有吃，那就 
表示还不能马上决定，或者表示断然拒绝 

据伦霍尔茨博士说，在墨西哥的塔拉乌马雷人中，“风俗习惯 458 


① Karsten , Indian Dancers in the Gran Chaco , p. 30. 

② Herrmann, Die ethnographischen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Pilcomayo-Expe- 
dition，”in Zeitschr. f. Etknol. xl. 129. 

③ Fri6 and Radin，C ons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Bororo Indians» M in Jour. 
Anthr. Inst, xxxvi.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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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女子去追求男子。其实，那里的女子也和她们想吸引的情郎 
一样腼腆，但是，女子必须在男女情爱中采取主动。那里的年轻人 
只能在某些节庆活动中相见。节庆期间，大家都可以尽情地喝一 
种土制啤酒。酒劲儿上来之后，姑娘便在小伙子面前一上一下地 
原地跳起舞来，样子显得很笨拙，以吸引小伙子的注意。但是，姑 
娘仍旧感到很害羞，因此总是背对着小伙子跳舞。……如果有机 
会的话，姑娘的父母还会对小伙子的父 母说： ‘我们的女儿想嫁给 
你们的儿子’。接着，他们便把女儿送到小伙子家，这样，两个年轻 
人渐渐就可以亲近了。但是，在最初的两三天里，他们也许并不说 
话。最后，姑娘开始嬉笑着朝小伙子扔一些小卵石。如果小伙子 
不回掷，就说明他对姑娘并无 爱意； 而如果小伙子用小卵石回掷姑 
娘，姑娘心里就会明白 ：她已 经贏得了这个小伙子的心。于是，姑 
娘就把身上的毛毯脱掉，跑进树林之中，小伙子很快就会追了上 
去。”有时候，如果哪个小伙子特别喜欢某个姑娘，他也可以先做些 
表示； 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先等女方扔出石子，脱下毛毯。因为在 
这些印第安人中，盛行“女子追男子，美人得英雄”。①在普 埃布洛 
人中也是这 样：“ 其求偶方式通常与其他民族相反。当一个女子有 
意嫁人时，她并不是坐等男人前来向她求婚，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挑选男人，然后再跟自己的父亲商量。父亲同意后，便走访男 
家，将女儿的意愿告知男方的父母。男方父母对女方所提亲事 ，一 
般都不会表示反对”。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腹地的印第安人中， 


① Lumholtz , Unkno-wn Mexico , i . 267. 这位旅行家还曾谈到墨西哥的另一部 
落惠乔尔人。他说，在年轻人中，是男子追求 女子； 但在成年人中，却是女人追求男人 
(参见上书，第2卷第93页）。 

② Bancroft , Native Races of the Pact fie States , i .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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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总要举办几次舞会。在舞会上，青年男女可以自己选择459 
生活伴侣。年轻男子可以在举行舞会的某个时候挑选妻子。选中 
后，便抓住她的腰带，或是仅仅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如果姑娘接受 
男子的求爱，便会和他一起跳到天黑。天黑后，酋长便将这对情人 
领到众人面前，宣布他们已结为夫妻。女子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 
挑选男子”。①在汤普森印第安人中，女子看中哪个男子后，一般 
都要用手触摸一下这位男子的头或 胳膊； 男子通常都会娶触摸过 
自己的女子为妻，但也不是非娶不可。据说，有的女子在触摸某个 
男子之后，因未被接受而倍感羞辱，以至走上绝路。 

巴彻勒先生说，在阿伊努人中，常有年轻女子向年轻男子求婚 
的事。凡遇此种情况，年轻女子都要请自己的父母走访意中人的 
家。 如果男方父母接受了这门亲事，新郎便要离开自己的家，迁到 
离岳父母不远的地方去住。不过，据毕苏茨基说，虽然以前确曾有 
过女子向男子求婚的习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这样做了。他还 
说，“即使泛泛地向阿伊努妇女提到这一习俗，她们也会感到极其 
不快”。在阿伊努人的神话中，据说这种习俗是属于通古斯妇女 
的户 婆罗洲有一个部落，也被邻族说成是实行女子提亲习俗的 
部落。卡扬人就常常说，“在卡拉比特人中，是女子在谈情说爱的 
全过程中采取主动。”③ 

在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的岛民中，“按照习俗 ，一 般都是年轻 
女子向年轻男子求亲，不过，这一习俗已被传教士所禁止。”哈登博 


① Teit，“Indian Tribes of the Interior，” in Canada and its Provinces, vol. xxi 
The Pacific Province^ pt. i. 309 . 

② Miss Czaplicka ， Aboriginal Siberia , p. 103 . 

③ Hose and McDougall f Pagan Tribes o f Borneo , ii. 176 ,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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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认为，年轻男子有时也往自己身上擦些香料，可能是想表明自己 
已做好被人追求的准备，但他们却从不首先向女方提出求婚的明 
确要求。这一习俗在民间故事中也有提及。 ® 在新几内亚的各个 
部落中，也是由女子向男子提亲或采取主动。在新不列颠岛中部 
的苏尔卡人中，女子在决定嫁给哪个年轻男子之后，便将自己的心 
事告诉父亲或某位近亲，由他们前往男方家，以这位女子的名义提 
出求婚。在新汉诺威以及新爱尔兰北部的很多地方，也同样是女 
方在婚事中采取主动，并派媒人去到所选新郎家中转达她的心意。 
在毛利人中，当年轻男女晚间在倶乐部聚会时，常常向对方做一些 
亲近的表示，而且往往始于女方。“表示亲近的一般做法是，用指 
尖在意中人的手上轻捏或轻搔。” @ 特里吉尔先生甚至 说：“ 几乎在 
每一件婚事中，最先做出求婚表示的都是女子，或者是她们亲自岀 
面，或者是请朋友出面。”在毛利人的古老传说中，常常是女子为男 
子而争风吃醋。® 

在阿萨姆的加罗人中，女子向男子求亲不仅是一种特权，而且 
还是一种责任。多尔顿曾 说过： “如果有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做岀 
亲近的表示，而这名女子不愿接受，而且还把此事告诉朋友，那么， 
人们就会把这看作是对这名女子的全体‘母亲，的一种侮辱。要消 
除这种侮辱，只能由男方的‘母亲’岀钱，用大量猪血和啤酒进行祭 
奠。” ® 这一规定只有在舅舅把女儿嫁给姑姑的儿子时，才得以算 


① H addon » in Re ports of the C,o,?nbrid A^nthro poiofrical Kx 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 v. 222. 

② Best, w Maori Marriage Customsin Trans, and Proceed. New Zealand In¬ 
stitute , xxxvi. 33. 

③ Tregear, The Maori Race ， p. 285 sq. 

④ Dalton ，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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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例外。 

在祖鲁族的一个部落万戈尼人中，女子有权向男子求婚。一 
名女子在举行过成人仪式之后，便可在女友的陪伴下，前往她所想 
嫁给的男子家中，一行人手持绿树枝，齐声唱 道：姑 娘已经选中你 
家小伙子做新郎。如果这家小伙子面有难色，不愿接受女方的求 
婚，女方一行人便大哭大叫着打道 回府； 如果男方欣然接受，女方 
一行人便把这位姑娘当作新娘带回家中。第二天，男方来访，开始 
同女方的父亲商谈聘礼事宜，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不过，这种 
习俗现已濒于消失。做父亲的总是倾向于把女儿卖个高价，因此 
谁送来的牛最多，就把女儿许配给谁。在“德属东非”的孔德人中， 

据说酋长的女儿有权向意中人求婚。在班图族系的卡维龙多人 
中，如果哪个女子没有人前来提亲，她就可以前往外村，把自己许 
给外村男子。如果有人要了她，就必须同她的父亲商谈送聘礼的 
事。在尼洛特族系的卡维龙多人中，如果某个女子长期未嫁，那 
么，到了一定时候，她往往就会来到酋长家或财主家，声称自己要 
在这里住下，并给他们做饭。在这种情况下，酋长或财主多会娶她 
为妻，但只给她很少的一点礼物。在有些民族中，则是由女方的父462 
亲或父母采取主动，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丈夫。 

雄性之间常常为占有某一雌性而相互争斗。在交配季节，即 
使是生性最怯懦的动物，其雄性也会投人殊死的争斗。这种为争 
夺某一雌性而发生的争斗，可以见诸于昆虫之中，但以脊椎动物中 
最为盛行。在低于人类的哺乳动物中，争斗和求偶显然是一种正 
常的共存关系。而且，我们人类的远祖无疑也曾为占有女性而争 
斗。这种争斗在各蒙昧部落中至今仍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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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萨拉说，在巴拉圭河上游西岸的瓜纳人中，男子常常要等 
到20多岁才娶亲，这是因为人们在20岁以前很难打败和自己竞 
争的对手。冯•马蒂乌斯在描述巴西的蒙昧部落时说，在马代拉 
河沿岸的穆拉人中，娶亲的主要方式就是由钟情于同一女子的所 
有男子赤手空拳地进行争斗。帕塞人也是这样。在加利福尼亚的 
帕特温人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 事：男 人之间如果为某个女人发生 
了争吵，便手持弓箭，各站一方，进行远距离的决斗。赫恩在谈到 
北美印第安人时曾说，“他们一直有这样一种 习俗： 如果几个男人 
同时迷恋上一个女子，那么，就要通过摔跤来竞争。当然，总是谁 
最有劲儿，谁就可以得到这名女子。一个瘦弱的男子几乎不可能 
娶到比他力气大的男子所看上的女子，除非他善于射猎，或是深受 
众人爱戴。……这一习俗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各部落中都很盛行， 
463 并在年轻人中养成一种争强好胜的精神。人们从幼年时起，随时 
随地都要摔跤，比试力气和技巧。”®理查森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身 
体强的人会向本部落中身体弱的人表示，自己有权占有他的妻子。 
理査 森说：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同别人摔跤。如果摔臝了，就可以 
把别人的妻子作为战利品带走。输了的人面对这种损失，只能按 
照习俗要求的那样，自认倒霉，然后再寻找机会，从比自己力气还 
小的人那里夺个妻子过来，作为补偿。”©胡珀先生在谈到斯拉维 
族印第安人时曾说 :“如 果有个人想把邻居的妻子抢到手，他就会 
提出同邻居搞一次很好笑的角力比赛。比赛中，双方都想把对方 
又长又滑的头发紧紧抓在自己手里，而谁先喊痛，谁就输了。如果 


① Heame, Journey from Prince of Wales's Fort to the Northern Ocean, p. 204. 

② Richardson, Arctic Searching Expedition , ii.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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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一方就是原来想得到人家妻子的那个人，那么，他还必须再 
为这名妇人的易手交付一定数量的牛皮。” ® 纳尔逊先生曾听白令 
海峡附近的一位爱斯基摩老人说，在古时候，如果某个女人的丈夫 
和情夫为争夺这个女人发生了争吵，邻人就给这两个男子御下身 
上的武器，让他们以拳击或摔跤的方式解决矛盾，谁打贏了，谁就 
可以得到这个女人。 

在堪察加外海的一些岛屿上，当丈夫的如果发现情敌同自己 
的妻子呆在一起，他只好承认这个男子同样也可以对自己的妻子 
提出占有权。于是，他便会对这个男 子说: “让我们比试比试吧，看 
看谁更有权得到她。”说罢，双方脱去上衣，用棍棒猛击对方的后 
背。谁最先挺不住，倒在地上，谁就失去对这个女人的占有权。 @ 

在尤卡吉尔人中，如果有个年轻男子晚上去看他的女友时，发现帐464 
中还有女友的另一个情人，他就会叫这个情人出来，比试一番。败 
者返回自家，胜者进人帐中。根据尤卡吉尔人的传说，以前遇到这 
种事，两位对手便会远离帐篷，大打一场，直至一方将另一方打死， 
方才罢休。在楚克奇人的传说中，曾有一种浪漫式的婚姻。年轻 
男子要想娶亲，不是靠以身服役，而是靠艺高胆大，技压群雄。其 
中有一个故事说道，有个女子曾让追求她的人光脚同她赛跑，谁能 
远远地超过她，谁就可以娶她。据说，一个男子有时要连赛数场， 

才能娶上妻子。 

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中，为争夺女人而相互争斗的事也时 
有发生。伦霍尔茨博士在谈及昆士兰北部赫伯特山谷附近的土著 


① Hooper, Ten Months among the Tents of the Tuski, p. 303. 

② Steller ， Beschreibung von dem Lande Kamtsichatka , p.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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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时，曾 说: “如果某个女人长得很好看，那么，所有男子都会去 
追求她，而能够把这样的女人娶到手的，一般都是最有势力或最有 
气力的人。”大多数青年男子由于不敢同壮年男子进行娶亲必需的 
这种决斗，因而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结婚。 ® 纳西斯 • 佩尔捷曾 
被澳大利亚昆士兰的某个土著部落扣留了 17年，据他说，当地人 
“常常为了占有某个女人而大动干戈”。 ® 道森先生曾对维多利亚 
西部的一些部落做过描述，据他讲，如果某个年轻的酋长无力娶 
亲，而又看上另一位多妻酋长的一个妻子，那么，只要征得这个女 
人的同意，年轻酋长就可以向她的丈夫提出进行一对一决斗的挑 
战。如果她丈夫被打败了，胜者即可正式娶她为妻。里德利先生 
说：“ 在亨特河沿岸地区，当一个人想找个妻子的时候，他便来到男 
465 男女女围火而坐的一个营地，往人群中扔去一个飞镖。如果人群 
中有人向他回掷飞镖，他就必须为自己所要寻求的特权而战。而 
如果没有人向他提出挑战，他就会迅速钻进人群，挑选一个年轻女 
子做自己的妻子。” ® 弗雷泽博士说，在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中，也有 
为争夺某个女子而进行决斗的事，胜者即可娶之为妻。 

据兰德曼博士说，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基瓦伊族巴布亚人中，部 
落内的争斗事件多由女性引起。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名叫 
希多的人，他和另一个人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争斗，成为被人杀 
死的第一个人。这类描述在基瓦伊人的神话传说中是很典型的。 
至于导致毛利人相互争斗的主要原因，有一句格言说得 好：“ 人为女 
色和土地而亡。”尽管毛利人并不是实行外婚制的民族，但女人在过 


(D LumholtZt Among Cannibals , pp. 213 * 184. 

② Spencer >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 i. 60L 

③ Ridley , Kamilaroi 、 Dippil，and Turrubul t 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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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仍是导致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据说，在毛利人中，如果两个男 
人同时爰上一个女人，双方就要进行一场决斗，双方的亲戚也会赶 
来助阵。谁赢了，谁就可以得到这个女人。不过，女人被夹在两个 
男人的冲突之中，也往往不太好过。在萨摩亚和斐济，女人也是引 
起争斗的一个主要原因。据说，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人中，“除了 
为争夺女人之外，人们从不打仗，也很少争斗或吵嘴”。 ® 

在南非布须曼人的某些社区中，“一个年轻人要想娶某个女子 
为妻，就必须证明自己是一条汉子，为此，就要同想娶这名女子的 
其他人进行决斗，得胜后方可娶亲结婚。” ® 在山地达马拉人中， 

“假如某个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力气大，他就认为自己可以随意把别_ 
人喜欢的女人据为己有。” @ 威克斯先生说，在刚果河沿岸，导致男 
人之间争吵和打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争夺女人。“如果你 
能从事情的表象出发，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那么，你就会发现，在 
打斗事件中，十有八九都是为了 一个女人。”④中非的瓦代人常常 
为争夺女人而进行拼死的搏斗，这已是远近皆知的事实。在巴吉 
尔米人中，青年男子为争夺女人而进行血腥决斗的事，也远非罕 
见。 


在其他一些民族中，人们虽然也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各不相让, 
但在形式上却不那么暴烈，而是颇有一番嬉戏的味道。在毛利人 
中，如果两个男子都有意于同一个女子，人们就要让他们两人进行 
一种“拔河”比赛。两人各拽这名女子的一只胳膊，谁的力气大，谁 


① Wilkes’ 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y v. 72. 

@ Theal ， Yellow and Dark-skinned People of Africa south of the Zambesi, p. 47. 

③ Stow,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 , p. 260. 

④ Weeks, Among Congo Cannibals , 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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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贏家。此外，毛利人还有这样一种 习俗： “如果哪个村里住着 
一个品貌超群的年轻女子，消息传出去，那些年轻、好动、长相不错 
的男子就会自动聚集起来，前往该村一看。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 
想在这位女子面前显示自己的才貌，以期被她选中做新郎。这段 
期间村里会很热闹，因为这一行年轻人将要做各种表演，以展示自 
己的才能、风度和灵巧。每个人都想在表演中出人头第。他们将 
表演各种舞姿，展示各种技艺。人人都希望能被选中而喜做新 
郎。”®据费尔金博士说，在科尔多凡高原的敦戈洛维人中，如果两 
个男子同时向一个女子求婚，而女方又很难在这两个人中进行选 
择，那就要采用以下方法决定取 舍：女 子在自己的两只前臂上紧紧 
467 地各绑一把尖刀，刀刃向外突出于肘下。然后，她站到一根圆木 
上，这两名男子则各坐一边，用各自的腿紧紧地顶着女子的腿。女 
子抬起手臂，身体前倾，将刀子慢慢地扎进这两个想做她丈夫的男 
人的大腿上。在这场考验中，谁的忍耐力最强，谁就可以娶她为 
妻。而新娘在婚后所尽的第一项义务，就是敷裹自己给丈夫造成 
的创伤。吉尔吉斯人有一种叫做“追情人，，的比赛，可被视为那里 
的一种婚姻形式。“在这种比赛中，新娘手执一条可怕的长鞭，骑 
在一匹快马背上，由那些有意娶她为妻的所有年轻男子去追。谁 
先追上她，谁就可以把她作为战利品带回去。不过，新娘除了可以 
扬鞭策马，奋力挣脱之外，还可以用鞭子有力地驱赶她不喜欢的 
人，而委身于心目中早已选好的人。但是，根据吉尔吉斯人的习 
俗，娶亲还须交付一笔钱，并同女方的父亲达成协议，商定做父亲 


① Best ， “Maori，Marriage Customs” ， in Trans，and Proceed. Nevu Zealand In¬ 
stitute y xxxvi.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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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给女儿多少嫁妆。因此，所谓‘追情人’不过是一种形式而 
已。”®在台湾岛的某些佩波人中，“有一项由所有年轻单身汉参加 
的赛跑活动，事前会专门宣布是在哪天举行。谁赢得这项比赛，谁 
就可以娶部落中最美的女子为妻 。”® 

在古代印度，王族中有一种 习俗： 当公主到了适婚年龄，当地 
就要举行一次骑马比武大赛。谁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就可被公主 ■ 
选为新郎。这种习俗叫做“少女选亲”，在很多传说中都有提及。 
在希腊传说与神话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争夺女人的事例。据 
保萨尼阿斯说，达那俄斯曾为出嫁女儿而创设了一种 比赛： “谁跑 
得最快，谁就可以最先挑选，娶他最喜欢的女人 为妻； 得第二名的 
则可以第二个进行挑选，这样直至最后一名。对于那些没被人选 
上的女人，则要她们耐心等待下次比赛。”伊卡洛斯也曾提出，让追 
求珀涅罗珀的人举行一次比赛。 @ 据品达多斯说，安泰俄斯有一 
个长发垂肩、深受众人赞美的女儿，有很多男子都向她求婚。于 
是，安泰俄斯就把所有这些男子全都安排在同一起跑线上，并说， 
谁能证明自己跑得最快，谁能最先触到自己女儿的衣裙，谁就可以 
娶她为妻。 

棕枝主日④是预示爱情的日子。这一天，南斯拉沃尼亚的年 
轻人常常相互角力。据信，谁的力气最大，谁就能找到最漂亮的妻 
子。阿瑟 • 扬向我们讲述了流行于爱尔兰腹地的一种奇特习俗。 


① Sohuyler , Turkistan , i . 42 sq. 

② Davidson» Island of Formosa , p. 581. 

③ Pausanias , Descript to Graeciae , iii . 12. 1 sq. 

④ 棕枝主日 （Palm Sunday )， 为基督教节日，即耶稣复活节之前的星期日，纪念 
当年耶稣基督受难前最后一次骑驴在众人簇拥之下进人耶路撒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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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当地有一种非常古老的 习俗： 乡里的穷人聚在一起，经常议 
论哪家的姑娘该出嫁了，哪家的小伙子适合做她的丈夫。一旦商 
定好了，他们就派人到姑娘家去，通知她下个主日‘就该骑在马上 
了’，也就是说，要被人背走了。到时候，她必须拿出威士忌和苹果 
酒来招待大家，因为人们做完弥撒之后都要到她这儿来，举行一次 
投掷比赛。一旦她上了马，比赛就开始了。在比赛中，被内定为她 
丈夫的那个小伙子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如果他获胜了，就可以娶 
这个姑娘为妻；假如是别人取胜，他就会失去这个姑娘，因为这个 
469 姑娘是为得胜者准备的一种战利品……有时，贵族之间也进行这 
种投掷比赛，得胜者总会得到一位适婚女子为妻。”① 

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求婚者也会急于向他所追求的女 

子展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据彼得雷说，在西西里岛，“那些想结 

婚的年轻人，总是想方设法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的勇气，把自己显 

示一番。且不说在别的地方，仅在基亚拉蒙特，求婚者为了显示自 

己的阳刚之气，要在行进队伍中高举象征某一团体的大旗。这面 

大旗举得很高，上面的装饰物件也很多，把旗杆都压弯了。由于大 

旗很重，举旗者只能弯曲着身体走路。只要他走到未婚妻家，便能 

充分证明自己举旗的勇气和技能。这时，大旗在他手中似乎已变 

成了某种 玩物； 但对有些人来说，要举起这面大旗就可能会累得要 

死。，呦 

在蒙昧部落中，如同在我们文明民族中一样，当一个年轻男子 
要想娶哪位女子为妻时，总是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获取她的好感。 


① Young, “Tour in Ireland," in Pinkerton,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Hi. 860. 

② Pitre, Usi e costumi credenze e pregiudizi del popolo siciliano, ii.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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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博士说过，一个南澳大利亚的黑人在求偶的方式上，与一个 
白人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也会用温柔的目光、甜美的微笑和 
各种殷勤的举动来表达心中的爰慕之情0在北墨西哥的希拉人 
中，“当一个年轻男子见到一个美貌女子并想娶她为妻时，他首先 
要做的是尽力取得女方父母的好感。这一步做到之后，便开始在 
她的屋旁，用长笛为他心爰的姑娘吹奏小夜曲，接连数日，每日几 
个小时。如果姑娘拒不露面，就说明她不想嫁 给他； 如果姑娘出来 
见他，他就知道，姑娘已经接受了他的心意，于是便带着姑娘回到 
自己家中。” 0 正如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所说，在人类最初的求 
偶方式中，音乐所起的作用，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很重要的。在 
富有浪漫色彩的节庆活动中，一般都伴有歌舞。跳舞往往是引发470 
性兴奋的一种手段，也是求偶的一种方式。在焦达 纳格布 尔高原 
的荷人中，“求婚之事大多都是在村镇舞会上发生的。”©在莫特洛 
克群岛，那些想娶亲的年轻男子总是先要梳理、打扮一番，然后便 
沿村游逛。一人夜，各村往往都要举行歌舞盛会，人们的婚约大多 
都是在这种场合订立的。在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的岛民中，“从前 
常常要举行舞会，舞会延续时间也很长。年轻女子都爰看小伙子 
跳那种富有活力的舞蹈，欣赏他们光亮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和五彩 

缤纷的饰物，并从小伙子们的舞蹈中感到极大的快乐。 舞技 

高超者自有好报。正如马布亚格人的一位前酋长所说的，‘英国妇 
女都想嫁给有钱的人，而我们这里的妇女则是想嫁给跳舞好的 
人’。”哈登博士说 ：“当 地人在向我叙说他们的求偶习俗时，一般总 m 


① Bancroft , op. cit. i. 549. 

② Bradley -Birt, Chota Nag pore ,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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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从跳舞说起。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对于威廉一世海岸的 
土著人，也有类似的记载。那里的年轻男子对于跳舞的技艺学得 
非常认真，有时为了学习跳舞，甚至还长途跋涉，到那些以舞技高 
超而著称的部落去观摩。 

除了人类之外，在某些动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雄性以一种不 
懈的、平和的方式进行求偶活动。在很多种飞蛾中，雄蛾常常聚在 
刚刚长成的雌蛾周围，嗡嗡地叫着，向雌蛾发出求偶的信号，而雌 
蛾则显然不为所动。几分钟后，突然有一只雄蛾与雌蛾发生交配， 
其他雄蛾便立即散去。而在这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雌蛾发岀过 
什么信号。在这种情况下，雄性之间并未发生任何争斗。在某些 
蜘蛛中，“雄性争相在雌性面前竞展风姿，……而雌性则聚精会神 
地观看着为取悦自己而进行的表演和比赛，然后选择最满意的雄 
性为偶。” @鸟类的求偶手段包括嬉戏和跳舞，展示特有的体态和 
色彩，以及求偶的鸣叫。雄性百眼雉以其绝美的羽衣而著称。当 
雄雉在雌雉面前炫耀时，便竖起尾羽，展示其美丽壮观的羽毛，张 
成圆圆的、几乎是垂直的一大片，像是一把又大又圆的扇子，又像 
是一具盾牌，伸向身体的前方。贝尔特先生曾看到过这样一幕情 
景：一 只雌食蜜鸟静静地立在枝头，两只雄鸟在她面前争相展示自 
己的风姿，“其中一只突然腾空而起，张开雪白的尾翼，宛若一个倒 
472 转的降落伞，然后缓缓地落在雌鸟面前，又缓慢地转动着身体，以 
展示自己的前前后后。 雪白的尾翼一展开，比鸟身的其他部 


① Haddon ， Head Hunters^ p, 158, 

② Peckham，“Observations on Sexual Selection in Spiders of the Family Attidae ， ，， 
in Occational Paper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Wisconsin, i.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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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合在一起还要大，显然成为求偶表演中的一大特色。” ® 雄照莺 
“求爱，是直截了当地在雌鸟面前进行的，他鼓起胸膛，让平时瞧不 
见的更多的绯红色的羽毛可以同时展露出来”。而雄金翅雀向雌 
鸟求爰时，“先将身体左右摇晃或摆动，然后带着他舒展得不很开 
的两翅，一会儿转向左，一会儿转向右，而且转动得极为敏捷，看去 
像一道道金光闪来闪去似的”。 @ 但是，在除去人类以外的哺乳动 
物中，这种以平和方式进行的求偶活动却是鲜为人知的。达尔文 
曾说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雄性哺乳动物会尽力向雌性 
展示自己的风姿。但是有人提出，这只是一般的情况，而例外的情 
况也是存在的。据说，雄性狒狒就总是把自己富有色彩的一面朝 
向雌性。同样，在哺乳动物的求偶活动中，也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声 
乐艺术的东西。大多数哺乳动物在声音上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 
某种激昂的叫声，如嚎叫、吼叫、尖叫、嗥叫等，或者仅仅是一种平 
淡的叫声。不过，在这方面，猴类仍是一种明显的例外。吼猴就常 
常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一开唱往往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看来，我 
们人类的求偶方式，应当说更加近似于鸟类，而不是其他哺乳动物。 

虽说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雄性追求雌性，但雌性并非是完全处 
于被动的角色。事实上，雌性动物在与雄性交配之前的调情过程 
中，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塞卢斯先生在谈到某些绒鸭的求偶活 
动时， 曾说： “在雄鸭追求雌鸭时，雌鸭似乎觉得自己差不多是起主 
动作用的。” ® 在石鹆鸟中，雄鸟和雌鸟在交配之前都要先飞舞一 473 
番。在蒙昧部落中也是一样，男女往往都参加挑逗性的舞会。在 


① Belt « The Naturalist iti Nicaragua , p. 112. 

② 达 尔文： 《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08 页 

③ Selous , op. cit.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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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动物中，雌性往往通过叫声或其他方式引来 雄性； 只是在将雄 
性引来之后，却加以拒绝，或是逃走。这又是雌性在求偶活动中一 
个极为常见、极为重要的特点。母鹿在交配季节，常常以清亮的叫 
声向雄鹿发岀呼唤，雄鹿一听到这叫声，便立即来到母鹿身边。但 
是，母鹿“在雄鹿急不可待地跑来之后，好像是出于羞怯，又像是出 
于淘气，反而跑到一块空地上兜圈子，雄鹿自然是紧追不舍，双方 
一跑一追，有如赛马一样激烈。母鹿一边跑，一边发出阵阵高亢的 
叫声，与雄鹿低沉、短促的叫声一唱一和。突然，淘气的母鹿一溜 
烟似地钻进旁边的树丛，像仙女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雄鹿大惑 
不解，昂着头，竖着耳，站在那里。接着，我们发现雄鹿的头低了下 
来，好像闻到母鹿的气味，于是也消失在丛林之中”。①这种忽而 
召唤，忽而逃跑的情景，在鸟类中也极为常见。例如，“雌布谷鸟以 
一种迷人的叫声回应着雄鸟的呼唤，把雄鸟弄得兴奋 不已； 但是， 
雌鸟却不肯轻易把自己交给雄鸟。于是，它们便在树梢上展开了 
一场激烈的追逐。在追逐过程中，雌鸟总是不断地以一种嘲弄的 
叫声刺激雄鸟，直到把可怜的雄鸟弄得神魂颠倒。，’ ® 雌翠鸟遇到 
向她求爱的雄鸟，往往要将它折腾上半天，忽而飞来叫它，忽而又 
逃之夭夭。“但是，雌鸟飞行时，总是不断回头看看，随时调整速 
度，决不让雄鸟有一时一刻脱离她的视野。如果发现雄鸟突然不 
再追她了，便又绕回来找他。”③ 

因此，雄性要想把雌性追到手，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雌 
性有一种阻止雄性逼近的本能冲动，要克服它，就需要锲而不舍的 


① Mullen quoted by Groos, Play of Animals , p. 284. 
a Ibid. p. 285. 

③ Ibid^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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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还需要使用各种技巧。不仅低等动物中的雌性有这一特点， 
而且人类女性也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蒙昧部落中，还是在文明 


民族中，求偶都意味着对女性的持续追求。马里纳在谈到汤加妇 
女时所说的话，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他说： “不要以为这些妇女 
总是那么容易被人弄到手。有时，即使没有其他竞争对手，也需要 
格外殷勤，全力以求。当女方想玩弄对方或不喜欢对方时，就会出 
现这种情况。” ® 在印度南部特里奇诺波利地区的乌皮利扬人中， 
女方“只有在男方多次求婚之后，才会 答应； 否则，人们就会说，这 
个姑娘太容易被人弄到手了”。②在奥马哈人中 ，“一 个二三十岁 
的男子向一个女子求婚，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有时，姑娘们假 
装不愿嫁给某个男子，其实是想考验他的爱情，而最后一般都是会 
答应的。” ® 阿帕切族男子向姑娘求婚时，就把马拴在女方门前。 
女方可以有4天的时间考虑怎样回答。女方如立即表示答应，就 
会受到人们的严厉 批评； 而迟迟不表态，又会被人视为玩弄他人。 
一般都是到了第二天以后，女方把马牵去饮水，以表示她喜欢这个 
小伙子。如果过早这样做，人们就会怀疑她太急于嫁人了。在格 
陵兰，人们认为女子对待求偶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对任何求亲者 
都表现得不偏不倚，即使她心里对某个人特别喜欢，，。④在巴刚果 475 
人中，“年轻男子都要向姑娘们求婚。当求婚者正经开始做自我介 
绍的时候，年轻女子却尖叫着跑开了，好像是遇见了一只狼似的。 


① Mariner, Natives of the Tonga Islands, ii. 174 . 

② Thurston, 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idia , vii. 238 , 

③ Dorsey ， “Omaha Sociology ，” in A 机 Rep. Bur. EthnoL in. 26 (] 

④ Nansen, op. cit. ii.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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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她对这只狼感到满意的话，就不会跑得很远。” a '我们在 
后面的章节里还会看到，在很多民族的婚礼中.新娘总要在形式上 
表现出一种不愿轻易就范的羞怯劲儿。 

在做了这样一番表演之后，雌性还是要在选择恋人方面采取 


主动。据说，雄性在为争夺雌性而进行争斗时，雌性也可以行使这 
种选择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雌性究竟为谁所占有，恐怕主要 
还是由雄性的气力来决定。在人类中，女性对男性的选择自由，往 
往受到某些社会因素的牵制。就我们所知，这些社会因素在低等 
动物中是不存在的。不过，即使是在蒙昧部落中，妇女对于自己的 
婚姻大事也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 
中还会详细讲到。 

前面，我们概括地讲了求偶活动的一些主要特点。接下来，我 
们还要讨论一下这些特点的起源。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谈到过 
雄性强烈的嫉妒心，这就是雄性为争夺对雌性的占有而相 互厮杀 
的直接原因。这里，我还想再提一点.这 就是： g 卩使平时很胆怯的 
动物也会表现出的暴烈的嫉妒心，而这很可能是植根于这种嫉妒 
心中的在防止乱交、保护物种上的有益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这 
种嫉妒心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布尔达赫曾经说过，通过竞争者之 
间的这种争斗，“弱者便会失去繁殖的机会，从而使后代得 以有一 
个比较强健的身体”。②根据某些晚近作者的说法，无论是对雄性 
还是对雌性，这种争斗都可起到性刺激的作用。可是，我们对雄性 
平和的求偶活动又该作何解释呢？在这种求偶活动中，是某些第 


J Johnston ， (jeorge Ciren iell arid C.ongo , ii. 678. 
Hnrdach, up, i.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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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第二性征的起源问题便不能 
略而不谈了。当然，讨论这个问题似乎与人类的求偶活动这一主 
题相去较远，但是，我们将会发现，这个问题也同对我们正确理解 
人类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问题有间接的关系。而对于这个 
问题的讨论，将会把我们立即带人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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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选择”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原理——“性 

选择' 如果说自然选择决定于雌雄两性一切年龄之个体的成功， 

而与一般生活条件有关的话；那么，性选择则决定于同一性别的某 

些个体胜过其他个体，而关系到物种的繁衍。根据前一原理，那些 

在生存竞争中最能获得成功的个体，要比其他个体活得更为长久， 

因而对该物种有利的特性便得以遗留给 后代； 根据后一原理，那些 

在争夺配偶时最能获得成功的个体，便能繁殖最多的后裔，其优势 

特征亦得以传给新的 一代； 并且，基于同样的原因，其优势特征还 

会一代比一代增强。性的竞争有两种情况，均在同一性别的个体 

之间 进行： 一种情况是这些个体（一般为雄性）力图驱逐或者杀死 

其竞争对手；另一种情况则是他们设法刺激或者吸引异性（一般为 

雌性），而雌性便可以从中选择其最中意的雄性作为配偶。因此， 

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并主要传递给同一性别（一般为雄性）后裔 

的特征，一方面是战斗的武器、活力和 勇气； 另一方面是令人愉悦 

的颜色、形状、装饰、声音或气味。这后一类第二性征的产生 ，正是 

478 出于雌性的喜爱。这些特征的获得，是由于它们美丽或令人 愉快； 

而通过自然选择所获得的特征，则是由于它们有用。达尔 文说： 

“人类和低等动物的感觉似乎是天生如 此：一 般对鲜艳的色彩和某 

些形态，以及韵律和谐的声音都会感到很愉快，并把这些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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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尚不得而知。” ® 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自 
然选择和性选择乃是动物特征得以形成的两个不同来源。 

这两种选择并不总是互相配合、协调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南辕 
北辙、背道而驰。正如达尔文所说，性选择往往会产生对物种不利 
的效应。他指出，“显然，许多雄鸟的鲜艳色彩、顶冠、美丽羽毛等 
等，并不能作为保护手段 之用； 实际上，有时还会招致危险。’％当 
我们考虑到颜色作为一种保护手段在整个动物界起着何等重要的 
作用时，对于许多雄性动物为求偶而展示其鲜艳色彩，往往会招引 
天敌的注目，则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某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 
在交配季节所散发出的强烈气味，以及各种动物在发情期发出的 
声音，同样也会招引正在觅食的敌对动物的注意。而且，还因为这 
些第二性征一般出现在繁殖时期，所以给物种带来的危害更大。 
看来，除了为适应每个物种的需要而以最为奇特的方式所产生的 
颜色、结构和功能以外，同时还会产生一些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特 
征。按照达尔文的说法，这些特征的产生，完全是源出于雌性的审 
美感或鉴赏力。但其来由如何，我们亦不得而知。 

达尔文已给我们指出，自然选择对生物界具有何等巨大的影 
响。可是，作为他的一个信徒，当得知他对一系列事实的解释，实 
际上却与自然选择理论完全相反时，自然会感到迷惑 不解。 当认1 
识到这两种选择的理论互相矛盾时，则不禁要 问：我 们是否能够肯 
定第二性征同样也担负着某种有用的功能？如果是，它们照理也 
可以用适者生存的原理来加以解释。在高等动物界，雄性之间为 


① Darwin, Descefit uf Matt, ii. 384 . 

② Ibid. ii.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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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占有雌性，一般都要进行一番争斗，故而，它们的体格较强，力气 
较大，有许多还具有进攻或防御的武器一 -- 所有这些都容易得到 
解释。问题是，另外的一些第二性征是否也源出于同样的道理。 

花朵的颜色具有其一定的作用，这是公认的事实。昆虫在寻 
找花蜜时，通过颜色便可以认出花朵来。昆虫在采集花蜜时，不自 
觉地把一朵花的花粉带到另一朵花的雌蕊柱头上，起到了异花受 


精的作用，这对下一代植物的活力和丰产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 


非常有意思地注意到，颜色鲜艳的只是那些需要靠颜色作为吸引 
昆虫手段的花。鲜艳的颜色从不出现在靠风力来受精的植物之 
上。华莱士观察到，植物很少需要隐藏自己，因为它们可以靠它们 
的刺，或者靠其本身的坚硬，或者靠其毛状覆盖物，或者靠其有毒 
的分泌液来保护自己。因此，它们很少具有所谓真正的“保护色”。 
可是，在动物界则相反，在众多的天敌面前，用于保护或用于警告， 
对颜色都有很大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若换其他颜色，对物种的 
生存则是很危险的。那么，色彩鲜艳的花仅仅出现在那些对它们 
真正有用处的植物 之上； 而鲜明的颜色则往往出现在可能给自身 
带来危险的动物身上，仅仅是因为雌性觉得这些颜色富有吸引力， 
这有可能吗？ 

华莱士在他对达尔文性选择理论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批评中 

曾经指出，雄鸟或雄性昆虫之通常具有鲜艳或强烈的颜色，是由于 

雄性有较大的活力和更强的生命力。在繁殖季节里，这种强烈的 

颜色变得最为明显，这个时候的生命力达到顶点，在雄性为占有雌 

性的格斗中，这种生命力还会进一步 发展； 最有活力和最有精力的 

个体通常会繁殖出最多和最健康的后代，自然选择间接地成为颜 

色的保存者和加强者。可是，这种说法却受到佩克姆夫妇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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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对钳颚亚目蜘蛛的性选择进行观察的报告中指 出：“ 首先, 


我们没有找到雄蜘蛛具有较大活力的例证；正好相反，倒是雌蜘蛛 
较为活跃，更加好斗。其次，我们也没有发现在雌雄双方的颜色与 
活力发展之间有什么联系。狼蛛是所有蜘蛛中最为活跃的一种， 
其颜色则变化 最少； 而坐巢的球腹蛛，其颜色却最为鲜艳。”€而 
且，即使华莱士认为活力与颜色之间有某种联系的意见是对的，人 
们还是要问 ：这样 一种以某些未知生理规律为基础的联系，是否就 
一定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颜色对该物种肯定有害的情况下也会 
发生？当然，在植物界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正如华莱士自 
己所说，物种在自然状态下很少或者根本不会产生的颜色，却往往 
会出现在人工栽培的植物和人工饲养的家畜身上-这一事实表 
明产生颜色的能力至今仍然存在。而在野生植物中，除非对它们 
有用，这样的颜色变异是绝对不会保存下来的。由此可以推断，在 
动物界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这应是不言而喻的。 

真理似乎是颜色在有机界的两个领域一-动物界和植物界都181 
有其相同的目的。正如花都有颜色，以便让昆虫知道哪里有蜜可 
采，借此而得以 受精； 而动物在交配季节，其性颜色也更加强化，使 
得两性之间易于寻觅。保护色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动物避开敌 
人，但同时在本物种的两性之间也互相难以发现了。可见，性颜色 
也有用处，它可以使同种异性更容易看得见。不管在什么地方发 
生这样的情况，总是利大于弊，这与自然选择的原理也是完全一致 
的。我们可以看看蜂鸟之具有鲜艳色彩的理由：这些鸟因为非常 


① G. W. and Elizabeth G. Peckham, ^Observations on Sexual Selection in Spi¬ 
ders of the Family Attidae，” in OccasUmat Papers o f the Natural WsWry Society o f 
Wisconsin, i.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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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实际上是很平安的”。 ® 而具有鲜艳色泽的玫瑰金龟子，因 
有多种保护特性而免受攻击。不过，性颜色一般还是危险的，所 
以，自然赋予它们极为小心谨慎，在未到繁殖年龄之前，性颜色不 
会出现。在大多数物种之中，只是到了交配季节，才出现这种颜 
色；或者是在求爱时才出现颜色，平时则隐蔽起来。通常，这种性 
颜色只出现在雄性，因为雌性更需要保护。最大的益处.是以最小 
的危险来臝得交配。 

性颜色一般只出现在那些需要靠颜色才能被看见的物种身 
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如夜间活动的飞蛾，其身体远没有 
蝴蝶那么艳丽。据华莱士说，蝴蝶虽在白天活动，但日光和热能的 
影响，不能成为它的颜色那么多样、那么强烈、那么复杂的原因。 

吧雌性蝠蛾为黄色而带有黑色斑点，而雄性蝠蛾却是白色的，它们在 
昏暗的夜色中飞行时，可以让雌性容易看见。至于设德兰群岛的 
雄性蝠蛾，却很特别，它们与雌性并无多大差别，而在颜色上则与 
雌性非常相似。据弗雷泽先生解释，这是因为在这个季节，当蝠蛾 
出现在这些高炜度地区时，雄性已不需要通过白色来让雌性在昏 
暗的夜色里辨认出自己。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和华莱士全 
都认为，颜色可能是辨认的一种手段。 

一般说来，鲜明的性颜色几乎全都出现在那些习惯于白天或 
早晚活动的物种身上，至于身上因活动太快而不大容易看清的部 
位则没有这种颜色。而且，这些颜色主要出现在因其生活方式让 
人能够在远处即可看见的那些物种的身上，而很少出现在静止的 
或移动缓慢的陆栖动物身上。低组织的缨尾目昆虫，都没有翅膀， 


① Wallace , Tropical Nature , -p.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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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颜色比较暗淡。通常潜藏在植物上捕食昆虫的半翅目昆虫，其 
颜色也不太明显。直翅目昆虫，其生活习惯为陆柄，通常以植物为 
食；虽然某些外来的蝗虫，其装饰较为华丽，但据达尔文说，它们的 
鲜明色泽似乎不应列入性颜色之列。另一方面，生活在野外的蜻 
蜓，它们却有光彩夺 H 的绿、蓝、黄和银硃般的色彩，而且，不同性 
别通常颜色不同。每一个人都赞赏许多蝴蝶的华丽，特别是那些 
雄性蝴蝶。生活在透明容器中的鱼•其鲜明的颜色在远处即可看 
见。我们常常发现，除了保护色之外，其鲜艳的颜色会在交配季节 
里变得特别强烈而更加显眼。在爬行动物中，以飞龙属的小撕蜴 
特别值得注意 ：它们 用胸侧支撑的降落伞在空中滑翔时•其色彩之 
美真是难以形容。另一方面，哺乳动物一般不像雄鸟那样普遍展 
示其华丽的色彩，而某些树栖哺乳动物较为鲜明的颜色，主要还是 
作为隐蔽手段。 

这些现象表明，性颜色主要是为了使自己容易被同类异性看 
见而发展起来的，而不仅仅是与活力程度有关。比如说，哺乳动物 
的精力肯定不会比其他脊椎动物为差。也许可以认为.飞行动物 
比起陆栖动物来，易于逃避敌人，它们用鲜明色彩装饰的风险较 
小。不过，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 实：凡 是没有性颜色 
的动物，一般都有其他一些能使自己易于被发现的手段 t 

需要靠昆虫帮助受精的花.在某些情况下 ，不 是靠鲜艳的颜 
色，而是靠它特有的气味来吸引昆虫。我们没有发现靠风来受精 
的植物具有鲜明的颜色。可见，除非真正有用处，这些花是不会有 
香味的。一般说来，最鲜艳的花•香味最少.其中有许多则是完全 
没有香味的；而白色的或颜色很浅的花，通常是香气最浓的。蒙格 
雷迪安曾开列了一张表，内有 160 种开艳丽花朵的耐寒乔木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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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另一张表 h 开列了 60种是开香花的.其中只有20种花比较艳 
丽，其余40种几乎全都开甶花。大多数白花只在夜间有香气，或 
者在夜间香气最浓烈。其原因是 ft 花要靠夜间的飞虫来受精。由 
此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 ，一 般地说强烈的气味和鲜明的颜色招 
引昆虫来受精是相辅相 成的； 第二，根据哪种方式对该物种最为有 
用而采用哪种方式。 

在动物界里，各种气味和声音与该物种的繁殖有着密切的联 

系。鳄魚在做爱季节里•会从其颌下的腺体里散发出麝香的气味， 

这些气味布满了它常去的地方。在这一季节里.蛇的肛门气味腺 

也会积极地起作用，蜥蜴的相关腺体也是如此。许多哺乳动物也 

是散发气味的。在某柱情况下，这种气味可以作为防御或保护之 

用。但在另外一些物种中，这类腺体只局限于雄性才有，在发情季 

节里几乎总是变得更为活跃。此外，许多昆虫都有发出尖叫声的 

能力。在两种同翅目和《种直翅 f :1 昆虫当中，只有雄性才有 一 种 

有效的发音器官。在交配季节里，这些器官不停地发出声音。有 

些鱼类也有发声器，罗谢尔一带的渔民断定，在产卵期是雄鱼单独 

发出嘈杂的声音。大蛙和蟾蜍在交配期，也是雄性发出各种声音， 

正像普通青蛙的呱呱声那样。在发情季节，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雄 

性大龟所发出的嘶哑吼叫声，远在百米以外也能听到，其他时间则 

默不作声。据奥盖教授说，他自己曾经有两次藏在不远的地方观 

察到响尾蛇进行交配的情况 ：雄蛇 盘绕着身子，竖起头.-阵阵地 

发出格格声，持续了半小时之后，有一条雌蛇爬了过来，它们相遇 

之后便开始交配了。在鸟类之中，特别是雄鸟，在交配季节里普遍 

都有唱歌、发岀奇怪叫声或器乐声的能力。几乎所有的雄性哺乳 

动物，在交配季节都比其他时候更多地利用它们的声音。据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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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鹿和豪猪，除了发情季节之外，完全是默不作声的。 

动物的颜色、气味和声音.如同植物的颜色和气味一样，通常 
也是互相补充的，在某些方面是与生殖功能相联系的。吱喳乱叫 
的昆虫，一般都不具有鲜明的色彩。直翅〖:]昆虫的两性之间，在装 
饰 h 似乎没有显著的差别。的确，在蟋蟀、蝗虫和蚱蜢当中，有一… 
些具有很漂亮的颜色 ； 但据达尔文说，“如果认为它们依靠鲜明的 
色彩来进行性选择，那是不可能的。这些昆虫的鲜明颜色，可能是 
为了让人感到它们是很难吃的。”其他一些物种则是具有保护色。 

甲虫的鲜明色彩，似乎主要是作为保护和警告之用，而通常具有极 
为鲜明颜色的脉翅目昆虫和鱗翅目昆虫，其叫声则不很显著。在 
音乐方面具有奇特性征的雄性青蛙和蟾蜍，出于保护的需要而具 
有不同的颜色，它们有时显现出非常明显的色彩，以便让敌人容易 
看出它们是一种令人恶心的食物。在爬行动物里，蜥蜴主要是突 
出鲜明的色泽，海龟、鳄鱼和蛇类，则是依靠声音和气味来吸引异 
性。在鸟类中，至少有一例，雄性的气味是显著的。古尔德在谈到 

澳大利亚麝鸭时说，“当交配和繁殖季节 这种禽鸟发出一股强 

烈的麝香 味”； 它不是靠鲜明颜色来装饰的。在鸟类之中，性颜色 
和歌唱能力通常是互相补充的。伍德先生说，“一般规律是，在鸟 
类之中，最卓越的鸣鸟，其穿着是最为平淡的。对任何色彩绚丽的 
鸟类都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其声音的力量、质量和悦耳与羽毛的美 
丽成反比。” ® 如英国的鸟类，除了红腹灰雀和黄雀这两类之外，最 
好的鸣鸟都是颜色平 淡的； 而热带艳丽的鸟，很少是鸣鸟。在库姆 
塔格沙漠中，雄性野骆驼“甚至在发情季节里也不发出声音 ，但以 


① Wood ，Illustrated Natural History, 11.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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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它的气味来寻找配偶 ”。 1 ^大家知道，雄性麝鹿在交配季节里散发 
出令人难以忍受的香味，而完全是不声不响的。 

此外，正如以上所说，性颜色、气味和声音，在动物界乃是互相 
补充的，专 ffiff 考。鲜明的颜色 
对于靠夜间飞虫传粉受精的花没有 用处； 同样，这样的颜色对于生 
活在草莽和植物当中、活动在密林和灌木丛中的动物，相对来说也 
没有什么用处；而声音和气味则可以使动物在相距很远的地方就 
能辨认出来。我们也看到，在飞行动物和水生动物之中，求偶以鲜 
明的性颜色为主，而陆栖动物则以声音和气味为突出。可见，大多 
数有叫声的昆虫是陆栖的。而活动在树上或岩石上的蜥蜴，它们 
肯定是用鲜艳的外表来吸引异性注意的。而生活在河流和森林里 
的鳄鱼，爬行在草丛里的青蛙，在吸引配偶时，前者发出浓重的气 
味，后者发出响亮的声音。据古尔德的观察，澳大利亚麝鸭，为了 
寻觅食物和逃避危险，依靠潜泳能力多于依靠飞行能力，这种麝鸭 
的气味使你在看到它之前早就感觉到它了 t 

关于鸟类，达尔文说 ：“鲜 明的颜色和歌唱的能力似乎可以互 
相取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羽毛的颜色不变，或者鲜艳的颜色对 
该物种有危险，那么，它们便会使用其他取悦于雌性的手段，而悦 
耳的声音就是这些手段之一'②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关于 
性选择的理论，我们就不得不假定，雌性的莫明其妙的美感，竟然 
会发展到对该物种产生危险的地步。该物种的雌性喜爱花哨的颜 
' 87 色，可是，正由于这些颜色，它们很容易被敌人 发现; 至于声音和气 


: PrejevaLsky. From Kulja to Lob nor, pp. 94 . 92. 
③ Darwin, op.ut. i.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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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同样也会招来最危险的敌人。相反，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解 
释： 即颜色、气味和声音，虽然在某些方面对该物种是有害的，但从 
总的来看则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能使雌雄两性更容易互相寻觅； 
那么，我们便有了一种与所有已知事实相符合、与“自然选择”这一 
伟大原理相一致的理论。至于说到鸟类的歌唱，有一点值得注意： 
即各种鸟类的雄性，当它们啼叫或歌唱的时候，通常都是选择一个 
空旷的地方，它们从那里发出的声音很远都能听见。人们可能不 
太理 解：有 时求偶，是雄性寻找雌性，而不是雌性寻找雄性，为什么 
第二性征一般只出现在雄性身上呢？当然，在交配季节里，雌性并 
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过，从达尔文收集到的一些报告表明， 
还是雌性被它们未来配偶的声音所吸引。至于在蝴蝶和甲虫中 
间，当交配季节时，有些种类只有雌性或雌雄两性通过其气味、声 
音或颜色吸引异性的 注意； 而在鸟类当中，声音不发达的雌鸟也会 
发出阵阵求偶的鸣叫。 

华莱士在他的《达尔文主义》一书中表达了一种 意见： 那就是 
雄性特有的各种声音和气味是作为对雌性的呼唤，或者表示它就 
在那里。正如他所说，“产生、强化和区分这些声音和气味，明显地 
属于自然选择的力量。” ® 华莱士指出，颜色作为辨认的手段也很 
重要。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阐述的理论非常接近他的观点。主 
要区别只在于他把性颜色归到“辨认的颜色”这一 I # 目之下，而不 
知道产生这颜色的确切原因是不是生命活力的剩余物。尽管正如488 
他所指出的，我们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我的结论所依据的 
论点，还是与他有所不同。情况是性颜色、声音和气味广泛存在于 


① Wallace, Dar-winism » p.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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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种的动物之中，依我看，这是反驳达尔文性选择理论最强有 


力的例证，因为这样广泛的存在都是为了让动物能在远处即可辨 


认。这里我准备进一步谈谈。我认为，这样一些第二性征对物种 
之所以有用，不仅是因为它能使不同性别的动物容易互相寻觅，以 
便交配繁殖，而且还因为这些特征能够吸引远处的同类，而有助于 
防止近亲交配。这不仅影响到物种的数量，而且关系到物种的质 
量。黑克尔教授认为，鸟类的歌唱便是为这一目的服 务的； 我敢 
说，性颜色和气味同样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的确，仅就物种的繁殖而论，对群居动物和其他许多动物来 
说，这些特征并不需要，甚至对该物种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在近处 
并不难找到配偶。那么，为什么还要让那些声音、颜色或气味去招 
引远处的敌人呢？群居动物在交配季节时的性本能大大强于平 
时； 我们只要对它们的生活习惯了解得更多一些，就会发现，它们 
一般都愿意在远离群体的地方进行交配。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 
会看到，家畜通常都喜欢陌生的异性伙伴，这是值得注意的。至于 
某些野生物种，据说也是避免在窝巢之内进行交配。在整个动物 
’界，还有其他一些安排来防止近亲交配。如果说作为第二性征的 
声音、颜色和气味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那么，拿它与植物花朵 
189 的颜色和气味进行类比，就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在许多情况下，这 
可能正是它们的主要目的，尽管不是唯一的目的。 

根据达尔文的说法，还有一些第二性征，纯粹是作为装饰之 
用，诸如某些动物头上生长的大犄角、胸饰，许多雄性昆虫的额板， 
某些雄鱼和爬虫的附器，某些雄鸟的肉冠、羽毛、冠毛和突出物，某 
些哺乳动物的冠毛、发束和发披等等。不过，其中有—■些也可能是 

作为辨认的手段，或是雄性为争夺雌性而进行搏斗的武器。华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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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认为，羽毛和其他竖毛可以把鸟装成可怕的样子以吓退 敌人； 尾 
巴或翅膀上的长羽毛可以用来分散猛禽的目标。鸟类和其他动物 
的装饰和附器，由于属于生命能量的剩余物•往往导致那些部位覆 
盖物的不规则生长，因为那些部位的肌肉和神经都是活力最强的。 


如果说第二性征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同一物种的雌雄两性彼 
此易于寻找和辨认，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物种的第二性 
征会有那么大的变异性（这是人们可以想像得到的）。另一方面， 
如果将这些性征归因于雌性的选择，那么，人们便会 发问： 为什么 
那些能够吸引雌性的特征竟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至于没有两种动 
物是相同的？这一难题没有逃脱达尔文的注意。他说“这是一种 
奇妙的现象，甚至在同一纲目的动物之中，其声音也是如此的不 
同，如沙锥鸟尾巴的扑扑声.琢木鸟喙的轻叩声，某些水禽喇叭似 
的刺耳叫声，斑鸠的啼叫声，以及夜莺的歌唱声等等，这些声音难 
道真的能取悦于这几种禽鸟的雌性吗？ ”还有，“比如对于某种金刚 
鹦鹉的刺耳尖叫，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些鸟类是否对音乐的 
声音有一种畸形的爱好，正如它们对浅黄色和蓝色羽毛这种显然 UH 
不协调反差的偏爱一样呢？ ” : 工 ； 

有人说，关于性选择的假设之所以经常引起误解，是由于人们 
作了一些不必要的推测，认为雌性动物在选择配偶时常受美感支 
配；而达尔文自己虽然说过一些无疑是支持这种观点的话；但他也 
曾说过，雄性的颜色、声音或其他性征.是为了求偶时对雌性情欲 
的挑逗，对性兴奋的刺激，对性接触的诱惑。可是，据我看来，这两 
种“理论”在字面上的差异，多于实际上的差异。当达尔文谈到雌 


① Darwin, op. cit. i. 7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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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欣赏雄性某些“美学”特征时.他的意思显然不是指她仅仅作为 
一种美的享受，而是指她深深地被他的美所吸引，而最终导致交 
配。不过，这样的差异决不会影响我的批评，也不会影响我对这些 
性征的解释。当然，我的解释并不否认雌性会被她看到的颜色、被 
她听到的声音、被她闻到的气味所诱惑，否则，这些性征便毫无用 
处了。但是，我们却不是把产生这些性征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雌 
性有时被某些颜色、有时被某些声音、有时被某些气味所吸引的难 
以说明的神秘 倾向； 而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不同物种的雌性全都如 
此的被吸引；它们所感应到的刺激，只不过是属于使她们能够从远 
处即可认出同类雄性的一种天性。可见，雌性之受到雄性某些特 
征影响的倾向，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这是由于那些特征对 
繁殖有用；假若我的推断不错的话，那便是它们有助于防止近亲交 
配，即有利于生育健壮的后代。自然，除非雌性能被这些性征所诱 
;191 惑，也就是说，除非雌性如同雄性一样具有性本能，否则，这些性征 
决不会这样普遍地 存在； 从另一方面说，除非这些性征对该物种有 
用，否则，雌性是不会被它们所诱惑的。我不相信•雌性对于这些 
性征的喜爱，竟会使这些性征的发展超出其有用的范围。因为处 
于自然状态的动物，多半不会让性颜色、声音和气味这样一些特征 
毫无必要地演化到对该物种产生危害的程度。的确，这些特征不 
仅可以用作辨认和吸引的手段，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刺激性本能，并 
对重要的生理过程起到促进 作用； 但在野生动物中，自然选择从不 
会失去对这些特征发展的控制。 

第二性征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把雄性和雌性吸引到一起；在达 

到这一目的之后，第二性征在交配之前的序幕阶段也能起到一定 

的作用。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鸟类的歌唱，其次是炫耀性颜色，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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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艳丽部位平日可能是隐藏不露的。毫无疑问，正在求爱的 
雄性的上述表演，以及滑稽动作和舞蹈，正是由于雌性不愿立即交 
配所引起的。因为很难相信，已经处于兴奋状态的雄性，会出于本 
意地推延满足其性欲的时间。我们没有根据设想，雄性之力图用 
迷住雌性的办法来克服雌性的羞涩，完全是出于有意 所为； 最有可 
能的倒是雄性兴奋发情的自然结果。甚至对明白表示求爱而最富 
挑逗性的动作，诸如将其通常隐蔽不露的特别颜色充分展现出来 
的动作，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求爱时的炫耀，既发生于色彩平淡 
的物种，也发生于装饰富丽的物种。对于身体某一部位生有某种 
光彩之点，而只在求爱时才展现出来，如果无害，自然选择不会管 
它；如果对性刺激有用，则会保留它，并发展它。求偶理论的中心 
问题，是如何解释雌性的羞涩，用达尔文的说法，这是比任何事情 
都“更费斟酌的事情”。 

首先必须注意，在各种情况下，雌性的羞涩至少可以被看作是 492 
她对雄性之追求由推却到默许的一种表现。根据希普先生的观 
察，在同一物种中，雄性个体和雌性个体的性季节并非完全一致， 
雄性一年到头都有性季节，但雌性却不是这样。在作过考察的所 
有动物中，雌性在外阴及其周围组织显现出膨胀充血的一段时间 
以前，是不允许交媾的。可是，当雌性尚未处于性欲来潮、并对雄 
性的追求明显地表示反感的时候，雄性往往 还是急 切地想与之交 
配。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像雌性羞涩这样一种与重要生殖功能密 
切相关的特质，仅仅是源出于一种不好意思、怕难为情的 忸怩作 
态，而不再具有什么别的意义。我们必须假定，当雌性处于性兴奋 

状态，雌性羞涩也是为某种有益目的服务的，因此有必要另作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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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蒙田曾经说过，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新奇和困难那样 
激起人们这么大的情趣；处女羞涩的忸怩作态，则会增加情侣克服 
一切阻力的欲望。希尔达赫在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作了同样的观 
察。他写道，雄性之尽力去追赶、制服、并压住逃拒的雌性，使得他 
的情欲更为炽烈，更加有利于生殖；而雌性的身心之同时处于高度 
兴奋状态，似乎也会促进其生殖力的发展。布尔达赫的书虽在《物 
#3种起源》之前约30年岀版，但在这一点上，他比达尔文本人更加达 
尔文 主义； 达尔文似乎从未认识到雌性羞涩对该物种的生存具有 
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就我所知，达尔文之后，强调这一点的第一位 
学者是蒂利耶（于1889年）。他在谈及持续良久的求偶过程 时说: 
“其目的和结果就是要使雄性的情欲更为炽烈，我们这样想是很自 
然的。因为在交配时，持久而强烈的兴奋，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腺 
液的分泌，从而能有更多机会提高受胎的数目”。 ® 他在另一个地 
方说道 ：“是 否可以认为，这种持续良久的炫耀，正是为了激起高昂 
的性兴奋，而使相互交配的个体能够更加顺利地受胎？ ”②若干年 
以后，格罗斯虽然明显地还不知道蒂利耶的论文，但他同样地提 
出：求 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刺激性兴奋。他引用齐格勒的话说， 
“在所有动物里，神经系统的髙度兴奋对生殖是必需的”，还说 :“由 
于性欲冲动必然具有非凡的冲击力，为了保护物种的利益，最好要 
让性兴奋事先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序幕阶段，并克服一定的阻力，而 
通过雌性本能的羞涩，便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 此外，像哈夫洛 
克 • 埃利斯、希恩、劳埃德 • 摩尔根、黑克尔和其他等人，也都曾表 


① Tiliier» L instinct seoruel , p. 74. 

② Ihid, p, 127. 

③ Groos ，Die Spiele der Tiere ， pp. 263 ， 265. Idem, Play of Man ， p.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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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过类似的意见。 

根据这一理论，可以说由于雌性羞涩而导致的雄性活跃，正如 
以上所说，不仅是性兴奋的反映，而且毫无疑问，同时也是一种性 
刺激因素。黑克尔指出，鸟类在交配季节的鸣叫和歌唱，成为一种494 
激起性兴奋的手段，在雄性一方是靠所需肌肉能量的发挥，而雌性 
一方则是通过耳朵。雄性在交配季节，也正是通过它们自身的求 
偶炫耀、滑稽动作和舞蹈来达到兴奋状态的。肌肉活动本身能够 
产生性兴奋，而舞蹈作为一种最高级、最复杂形式的肌肉活动，在 
大多数动物中，从昆虫、鸟类到人类，都可以作为性交之前的序幕 
表演。它可以被称为“情欲的刺激素”，或“色魔的迷魂阵”。①不 
仅活动本身是一种性兴奋剂，甚至连活动的场景也能激发性兴奋。 
因此，正如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所指出的，我们也经常发现，无 
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未开化民族中，通常只有雄性在跳舞和类似 
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以此来刺激雌性，使雌性也达到同样的激 
情。巴西尔 • 汤姆森爵士曾告诉我们一个情景：有一位年轻的斐 
济妇女，在一次观看男子表演战争舞蹈时，发现一位青年舞艺出 
众，她兴奋得不能自持，突然跑进舞场，紧紧抓住那位男子，并用牙 

齿咬住他的腰布-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有失端庄的举动。有 

时，雌性很可能被雄性性颜色的炫耀所激发而兴奋。希恩教授曾 
举出许多鲜艳色彩的刺激效果，例如他指出，野鸡和孔雀之在雌性 
面前热情地颤抖着它们那光彩夺目的尾羽，便是想凭借那些十分 
小巧而鲜艳的彩色斑点挑逗起雌性心中的 激情。 

然而，引发刺激活动，只能是雌性羞涩的直接目的，而不是它 


① Burton , Anatomy o f Melancholy , in. 2.2.4 ， p.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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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目的。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说这样的刺激活动 

• • • 

495对于维护物种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谈到这里，又出现许多难 
题。上述作者关于雌性羞涩重要性的论述，没有哪一位的说法可 
以被认为是“不言而喻 的”； 相反，我想在我们当前生理学知识的基 
础上，这个问题是难以得到确切解答的。不过，提出某些假设性的 
建议，也许还是有用的。 

首先，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动物的性本能是否真的那么微弱， 
以至于除了面对可以与之交媾的合适对象以外，还需要其他什么 
刺激物。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说，我们往往被我们在高度喂养 
的家畜中和人类社会的懒散人群中所见到的情况所蒙骗，使我们 
认为： 性本能在正常情况下，总是渴望立即得到满足，•而且，不管什 
么时候，性本能只要一受刺激 ，立 即就能触发。其实，“性器官充血 
膨胀的本能，当然不会是一触即 发的； 相反，雌雄两性都要专心致 
志和情意缠绵地进行一番调情，以便使交媾能够达到性乐高潮 

. 不同性别的两个人在求欢过程中的相互爱抚和亲热，其目的 

就是为了促使性器官充血而处于膨胀状态。” 0) 不过，我还是认为， 
有些人关于野生动物和未开化人在求偶时性器官之膨胀来得较为 
迟缓的说法，多少有点夸大其词，诚然，性器官由于充血而膨胀，这 
是为满足炽烈性欲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马利诺夫 
斯基博士的说法可能是对的。据他说，在大多数未开化种族中，性 
生活是十分频繁而强 烈的； 他们虽对婚前性交有不少限制，但这当 
然不能作为性反应微弱的例证。在野生动物当中，由于性交被限 
制在一年之中的特定季节，故而，性反应可能变得很强烈。在我看 


① Ellis , Analysis of Sexual Impulse , p. 4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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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雄性之产生强烈的性欲，几乎不需要雌性羞涩的刺激作用，因 
为雄性没有这种刺激作用也很容易发情。如果认为雌性之所以有4% 
羞涩表现，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诱惑雄性前来予以征服，那就有点荒 
唐了。由于雌性羞涩所激发的较长时间的性兴奋 ，一 定会有另外 
的效果，即可能对物种的繁衍具有重要 意义： 因为它可以增加性腺 
的分泌液，这一点蒂利耶已暗示过。他指出，性兴奋会因此而使得 
受精的机会增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精子只有在混人前列腺液 
之后才能获得全部的 活力； 而前列腺液也只有在持久性兴奋的状 
态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分泌，而给大量的精子以能动性（这比从其他 
方面获得的活力要多得多），这样就会增加受胎的机率。或者用更 
为一般和含糊的话说，较长时间的性兴奋，同样可以达到促进产生 
大量精子的目的，估计每次射出的精子数目可达 1. 8亿之多（目前 
对此尚未得到满意的解释）。此外，至于求偶过程对雌性生殖器官 
的影响，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和我都认为，当性欲来潮时，性兴 
奋会促使雌性阴道壁变得湿润，分泌出充沛的黏液，其目的是对阴 
部起到润滑作用，而便于阴茎顺利插人。 

关于求偶和雌性羞涩在生物学的重要性，我不知道目前还能 
说些什么。 


427 



497 


第十五畐 
OB 弓 I 异牲的篇啪方法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要谈谈原始部落中的男女为使自身 
对异性更具性诱惑力而采取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既有男子为追 
求女子而采用的，也有女子为吸引男子追求而采用的。我们可以 
将所有这些方法统称为“自我修饰”。 

自我修饰的欲望虽为人类所特有，但却可以追溯到极为久远 
的时代。早在驯鹿和猛犸时常出没之时，生活在欧洲南部的古代 
野蛮人就已经把一些精美的装饰品带进了自己居住的洞穴。时至 
今曰，世界上仍有一些蒙昧部落，在我们看来属于生活必需品的那 
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 
民族愚昧到不爱饰物的程度。在锡兰缺衣少食的维达人中，妇女 
们却佩戴着用小铜珠穿成的项链和用贝壳做成的手镯。火地人 
“不以赤身裸体为憾”，但却“渴望更美”。①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丝 
毫不以外貌的整洁干净为荣，但对自己某些粗陋的装饰品却颇为 
498 得意。库克在谈到塔斯马尼亚人时曾说，他们不想索要有用的物 
品，却急于得到一两件装饰品。 

关于蒙昧部落的人对于装饰品的喜好，探访世界各地的旅行 
家们已有很多记载。经常提到的装饰 品有： 五颜六色的羽毛和珠 


① Hawkesworth ，Account of Voyag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 ii.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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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鲜花、环圈、脚镯、手镯等。一位盛装的桑塔尔女子要佩戴两个 
脚镯、12个手镯和一个一磅重的项链。把她身上的装饰品加在一 
起，足足有34磅，等于一个铜钟的重量。舍维尔上尉 曾说： “这样 
一个重量，对于我们客厅中的任何淑女来说，都是吃不消的。”$格 
罗塞曾说过：“对于原始部落中的人们来说，凡是能找到的饰物，全 
都要戴在 身上； 凡是能戴饰物的部位，全都要戴上饰物应当 
说，这并不是一种很夸张的说法。 

诚然，人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并不都是装饰品，即使看上去很像 
装饰品。这些东西，有的可能是参加战斗或围猎活动所得到的某 
种战利品，或者是某种替代战利品的东西，戴在身上，意在显示力 
量、勇气或本事。有些可能是贵重物品，戴在身上，主要是想给人 
以富有的印象。有些可能是用以表明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譬如 
有些马赛族妇女戴有一种铁制的项链和耳环，人们一看就会知道， 
她们已经结婚了。有的可能是服丧的某种象征，例如在莫尔兹比 
港的科伊塔人中，妇女丧夫后，就要佩戴食火鸡的羽毛。有的可能 
是某种祈求吉祥的符咒，戴在身上，以求获得女性的好感或是战斗 
的勇气。有的则可能是用以防灾治病，驱瘟避邪，例如，在东非的 m 
南迪人中，某人死后，紧排其后的弟弟或妹妹必须终身佩戴某种饰 
物，以免受到“邪气或瘟病”的侵扰。在摩洛哥，我们往往很难区分 
什么是饰物，什么是护身符。人们把某些宝石、珊瑚和其他一些饰 
物当作护身符戴在身上，用以驱邪避灾。摩尔人装饰艺术中的某 
些图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用于此类目的。但是，最近有一位美国 


① Sherwill , “Tour through the Rajmahal Hills,”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xx. 584. 


② Grosse, Beginnings of Art , p. 233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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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写了一本书，提出这样一种说法 ：如果 对原始人的“装饰”习俗做 
一个详细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在所有民族中，这种装饰与 
两性关系若不是毫不相干，就是只有一些间接的联系。这位作者 
争辩说，只是在极少数的几个蒙昧部落中，装饰品才渐渐被用来取 
悦于女人；而且，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也 
并不在于装饰品之美，而是在于这些装饰品与地位、财富、英勇善 
战的气概、超人的本领以及男子汉的气度之间，有一种间接的、并 
非人们刻意追寻的联系”。 ® 此种说法显然差矣。事实上，这些装 
饰品与财富、地位或男子汉的气度之间，往往没有任何关系。这些 
装饰品不仅有男子佩戴，还有女子佩戴。此外，卡斯顿博士也提出 
一种看法。他认为，南美印第安人的所谓“装饰品”，主要是用于 
“纯宗教或纯巫术的目的，要么是保护佩戴者，给他以力量，要么直 
接以魔法将超自然的恶魔召唤出来，将其祛除。因为印第安人总 
是认为，自己处于这些恶魔的包围之中”。卡斯顿博士还说，这些 
东西的装饰性质，乃是一种次生现象。 ® 卡斯顿博士的这种见解， 
显然可以从很多事例中得到证明6不过我想，蒙昧部落（至少是现 
代的蒙昧部落）之所以在身上佩戴饰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进 
行性诱惑。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很早以前，伯顿在其《忧郁剖析》一书中就曾说过 ：“饰 物对人 
所产生的诱惑，大于自然产生的激情。” ® 不仅文明民族如此，蒙昧 
部落也是如此。在世界各地，自我修饰欲望最强烈的人，都是那些 
年轻人，这一点有很重要的意义。普雷斯科特在谈到达科他人时 


① Finck, Primitive Love and Love Stories, p. 232, 259. 

② Karsten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Anthropology , i. 121. 

③ Burton ，Anatomy of Melancholy ^ iii. 2. 2.3 ， p.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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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时，总要在身上装饰 一番； 而且，在达科 
他人中，“只有年轻人对穿着打扮特别有兴趣。”®孟加拉的奥朗人 
“只要尚未结婚”，便总是对自己的外表很在意。 @ 在印度支那的 
莱塔人中，只有未婚的年轻人才在身上佩戴丰富多彩的装饰品，如 
用红白两色的珠子穿成的项链、野猪牙、黄铜臂圈和黑色的宽幅绑 
腿。在阿萨姆的那加人中，有些妇女一出嫁之后，就把身上的装饰 
品都取下来了，因为只有未婚女子才能佩戴饰物。在维多利亚的 
班格朗人中，年轻人一到16岁左右，“就爱用红赭石化装，并在头 
上插上羽毛，还亲手用负鼠皮做成一块围腰，并精心画上记号，染 
成好看的颜色。……他的主要用心显然是想取悦于女人 ® 迈耶 
牧师在谈到澳大利亚南部因康特湾的部落时曾说：“拔掉胡子以及 
用油脂和赭石涂抹身体是成丁礼的两项仪式。不过，如果人们愿 
意的话，举行过成丁礼后仍可继续这样做，直至40岁左右。人们 
把这看作一种装饰，认为这样会使自己显得年轻，在女人的心目中 
能占有重要地位”。④有一次，布尔默问一位澳大利亚土著人为什 
么要佩戴饰物，得到的回答 是：“ 佩戴饰物是为了好看，为了讨得女 
人的喜欢。” @ 据安德森先生说，在斐济，男子“要想吸引异性注意 501 
的话，就会戴上他们最好看的羽毛。”©在瓦塔维达人中，“年轻男 


① SchooJcraft,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 , iii. 237 sq, 

②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249 sq. 

③ Curr ， Recollections of Squatting in Victoria , p. 254. 

④ Meyer’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borigines of the Encounter Bay 
Tribes，’’ in Weeds,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ustralia ； p. 189. 

⑤ Brough Smyth, Aborigines of Victoria l 275. 

⑥ Anderson, Notes on Travel in Fiji and New Caledonia ,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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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总是要在自己身上佩戴很多饰物 ”。 1 而聪加族的男子在两三 
位朋友的陪伴下沿村寻求妻子时，“总要戴上最好看的饰物，披上 
他所珍藏的最珍贵的兽皮”。 @ 在福尔人中，年轻女子“总是在脚 
上系着小铃铛，在颈上和腰上戴着金属饰环，还在全身上下都擦上 
香水，以期吸引情人。” $ 在英属尼日利亚，“如果哪个女孩到青春 
期时还未订婚，她就会打扮一番，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最好的饰 
物，在一群女孩的陪伴下漫游村镇。这样，人们就知道她还没订 
婚，于是往往有人就会向她提亲。”@据克鲁克香克说，在黄金海 
岸，“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处心积虑地想使自己取悦于异性。为 
此，人们总是着力打扮自己，并极力向异性卖弄风情。”©在很多蒙 
昧部落举行的舞会上和节庆活动中，青年男女都要在身上涂上各 
502 种鲜艳的颜色，戴上各式各样的饰物，以此竭力取悦于异性。在东 
非的阿基库尤人中，年轻男子都乐于参加月光舞会。在这种舞会 


上，姑娘们总是挑选穿戴得体的男子作为自己的舞伴。那里的男 
子说，如果他们不打扮一番，那么，“任何姑娘都不会找他们来跳舞 
了。，，⑥ 

为了佩戴饰物，很多蒙昧部落的人都要接受某种手术，其疼痛 
程度有轻有重。最遭罪的部位往往是嘴唇、鼻子和耳垂。在埃及 
所属苏丹的舒利人中，人们在下唇上都穿有一个小孔，孔中镶嵌着 


① New, Life, Wanderings , r. in Easter?} A frica , p. 357. 

② Junod, Life of a South A frican Tribe ^ i. 102 sq. 

③ Felkin，“Notes on the For Tribe of Central Africa，，’ in Proceed. Roy. Soc. 
Edinburgh , xiii. 233. 

④ Mockler-Ferryman, British Nigeria , p. 232, 

⑤ Cruickshank ， 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st, ii. 212. 

⑥ Routledge ，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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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长三四英寸的水晶石，人们一说话，水晶便不住地抖动。在中 
非东部，妇女们通常戴有一个唇环。她们认为戴上这个唇环，人就 
会显得很美，“唇环越大，人也就显得越尊贵。” $非洲其他地区也 
有类似的习俗，那里的人也同样认为，戴上唇环能使人的外貌变得 
更美。另外，美洲的很多部落也有戴唇环的。在巴西的帕温瓦族 
印第安人中，女孩子一到婚龄，就要在上下唇上各穿一个孔，然后 
塞上东西。这是一种标志，表示小伙子和未婚男子可以向这位姑 
娘求婚了。结婚之后，要将下唇中的填充物取出，然后将开口再切 
大一些，放人一块磨光的白色石英石，当作一种结婚证明。在北美 
洲的西北地区，当少男少女快到青春期时，便要在其下唇上穿一个 
孔，插入装饰品。对于特林吉特人的了解，霍姆伯格可能是我们的 
最高权威了，他说，特林吉特男子也要接受这种手术，以取悦于年 
轻女子。在很多蒙昧部落中，大约在青春期到来前后，还要将鼻中 
隔穿通，插人骨片、木片、贝壳片或其他一些小东西。据说这样做 
也是出于装饰的目的。莱顿 • 威尔逊先生在谈到西非加蓬海岸的 
巴纳卡人时，曾 写道： “那里的女子要在耳朵上穿个大孔，还要把鼻 
软骨穿通，因而严重损毁了自己的容颜。耳朵眼上常常系着重物， 
为的是把耳朵眼弄得越来越大，直至可以穿过一个手指。孔中还 
常常敗着肥肉，不知这是一'种装饰，还是图一种香味。我曾向一位 
妇女询问何以要这样做，她的回答既简单又明确：我丈夫喜欢我这 
样。” @ 穿耳垂、扩耳垂、甚至剪掉耳朵，都是一些很普遍的习俗。 
在美洲和非洲的某些蒙昧部落中，有人甚至把耳垂拉长到接近肩 


503 


504 


① Macdonald , Africatm^, i. 17. 

② Wilson , Western A f rica ,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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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的位置。据比奇说，在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中，“耳垂可悬于脖颈 
两侧，以至无法再戴耳环。长长的耳垂很难看，尤以洗湿时为甚。 
长长的耳垂也很碍事，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常把耳垂搭在耳廓之 
上； 也有人把两个耳垂拉到脑后，双双系在一起”。 ® 比属刚果的 
瓦雷加人认为，女人耳垂上的巨大孔眼有一种装饰性的美感。 

至于这些做法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当然不清楚。由于 
这些做法所针对的都是身体的主要开口部位，诸如嘴、鼻和耳 
朵，因此有人就猜想，其目的可能是以一种具有长久魅力的形 
式，给身体提供一种防护，以免让那些隐身之敌一一无论是妖精 
还是邪气——侵人人体，引发病患或带来其他损伤。我记得自己 
在摩洛哥时，有一次遇到一条狗发出一股恶臭之气。这时，教我 
柏柏尔语的那位老师吓得惶恐不安，赶忙伸岀手来，不仅捂住鼻 
子，而且还把耳朵也紧紧捂住，以防臭气进人身体。这是因为， 
柏柏尔人把这种臭气看作是一种与邪气有连带关系的瘴气，并对 
此深为恐惧。克劳利先生提出，人们在鼻子上、嘴唇上以及耳朵 
上嵌入某种东西，可能是为了把邪气引走，以保证这些感觉器官 
的安全，“正如人们用避雷针将闪电从某一物体上引开一样。，’② 
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 
很难使人 相信： 对于保护这些并非特别敏感、也并非特别容易受 
到伤害的器官，人们竟会出于自身安全的缘故，而愿遭受为求得 
护身符所必须遭受的痛苦。克劳利先生还说，有大量证据可以表 
明，“蒙昧人的伤体变容行为”决非出于装饰之意，蒙昧部落中 


① Beechey ， Voyage to the Pacific and Beering s Strait , i. 38. 

② Crawley, Mystic Rose , pp. 135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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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并不信奉“女人必须承受某种痛苦”的教义对于克劳利 
这种说法，我也不能苟同。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我们所说的这类 
做法，无论其最初是出于何种目的，现在都已被看作是一种装饰％ 
习俗。而且，关于这类做法起源的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推测而 
已。至于认为“把这类习俗归因于装饰动机乃是一种错误见解” 

的论断，同样也难以得到证实。 

牙齿是人体中常常受到种种虐待的一个部位。在实行这种习 
俗的各个不同的土著部落中，对于这种习俗的解释也各不相同。 
有人问澳大利亚东南部的迪埃里人，他们何以要将小孩的两颗上 
门牙敲掉，他们回 答说： 善良的精灵穆拉穆拉在创造出他们这个民 
族之后，曾给第一个孩子敲去两颗上门牙，并觉得这样很好看，于 
是便吩 咐说： 今后生了小孩，无论是男是女，统统都要照此办理。 
在台湾岛北部的蒙昧部落中，小孩子长到五六岁、七八岁时，大人 
都要把他们的犬齿敲掉，“因为人们相信，敲去两颗犬齿之后，就可 
以在打猎时跑得更快。” ® 在班图族系卡维龙多人中，不分男女，都 
要拔去两颗正中的下门牙。人们认为 ：男人 如果保留着下颚的所 
有门牙，就会在打仗时被人 杀死； 女人如果不把两颗下门牙拔去， 

就会使丈夫遭到厄运。在讲尼罗特语的卡维龙多部落中，人们要 
将正中的六颗下门牙拔去。如果有哪个男人不肯这样做，据说婚 
后不久其妻就会死去。不过，我们更经常听到的是这样一种说法， 

即实行这种拔牙术是出于美化容貌的考虑。非洲的诸多民族，例506 
如刚果河上游的博洛基人，还有赫雷罗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博洛 


① Ibid , p. 135. 

② Taintor,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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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人是将上门牙凿成 “ V ” 字形的边线，而赫雷罗人是将正中的四 
颗下门牙拔掉，并将犬齿锉成燕尾形。关于刚果河土著男人所实 
行的前一种整形术，塔基曾说，其“主要意图是取悦于女人。” ©霍 
勒布博士说，赞比西河以北的一支马卡拉卡部落，以及河岸边的马 
通加人，“完全是出于虚荣心而将自己的上门牙拔掉。当地妇女 
说，只有马才用所有的牙齿吃东西，而人不应该像马那样吃东 
西”。②乌干达的巴冈乔人是把门牙锉尖，他们说，这样可以有助 
于他们畅怀大笑。但是，“在过去，女孩子家如不锉牙，就没有人愿 
意娶她为妻。”③纽博尔德在谈到马六甲以北纳宁地方的马来人 
时，曾 说：“ 马来人把锉牙以及随后将牙染黑，看作是追求人体美所 
必不可少的两个过程。”④克劳弗德在谈到马来群岛的同 一习俗 
时，也讲过与此相类似的话。在马来群岛，锉牙和将牙染黑是结婚 
前必不可少的程序。当人们想表示某个女子已经到了青春期这一 
意思时，通常的说法就是，“她已经把牙锉了。” ® 在其他一些国家， 
人们到了青春期以后，也要进行锉牙或整牙。在印度南部科钦邦 
507 的丛林中，有一蒙昧部落，叫卡达尔人。在这个部落中，男孩子到 
了 18岁，女孩子到了 10岁左右，都要进行一种手术，“将全部或部 
分上下门牙锉成尖顶的但非锯齿状的圆锥体。”⑥在尼科巴群岛， 
男子从青春期起便开始把自己的牙齿染黑。女性对此甚为青睐， 


① Tuckey ， Expedition to explore the River Zaire ^ p. 80 sq. 

② Holub, Seven Years in South Africa , ii. 256. 

③ Cunningham .Uganda , p. 262. 

④ Newbold ，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 i 

253. ' 

⑤ Crawfurd, History u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 i. 215 sqq. 

⑥ Anantha krishna Iyer, Cochin Tribes and Castes ， i. 2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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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像猪狗一样长着一副白牙的人向她们献殷勤，她们则是不 
肩一顾。” ® 同样，帛琉群岛的岛民、新不列颠岛上的土著，以及新 
安达卢西亚岛上的柴马人，也是在青春期时将牙齿染黑，并把这看 
成是美貌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很多蒙昧部落中，男子都对自己的发式特别感到自豪。有 
的部落是将头发染成鲜艳的颜色，有的部落是在头发上饰以珠宝 
或闪光的金属片，有的部落则是以极大的心思梳理自己的头发。 
印度中部的坎德人都留着很长很长的头发，他们把头发留到前边， 
然后再往上卷，看上去就像是一只从前额伸出的号角。他们还喜 
欢在头发周围系一块红布，并将烟斗、梳子等物或是自己喜欢的鸟 
羽插在头上。新赫布里底群岛塔纳岛上的男人，留有“12至18英 
寸长”的头发，“并把头发梳成六七百根小辫。” © 在拉图卡人中，男 
子要用8年至10年的功夫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发型。在北美洲， 
希恩曾见到几个男子，约有6英尺高的身材，“将头发盘为一束，如 
果将头发垂落下来，那么人走路时，头发就会拖在地上。”③另一些 
印第安人则实行刹头的习俗，然后用鹿鬃作为装饰。有些蒙昧部 5 ⑽ 
落也使用假发。 

各种式样的发型当然是源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正如弗雷泽所 
指出的，有些蒙昧部落总是使自己的发型趋同于该部落的图腾 ，以 
便使自己更好地受到部落图腾的保护。衣阿华人和奥马哈人中都 
有野牛氏族，其发型就是模仿牛角，将头发分为两束。奥马哈人中 


① Man，Account of the Nicobar Islanders，” in Jour. Anthr. Inst. xv. 441. 

② Turner, Samoa ^ p. 308. 

③ Hearne, Journey from Prince of Wales's Fort to the Northern Ocean , p. 306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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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鸟氏族，“在前额上方留有一小缕头发，表示鸟嘴；在头的后部 
留有一些头发，表示 鸟尾； 在两耳上侧留有较多的头发，表示鸟的 
两翼”。而海龟亚氏族则总是将男孩子的头发差不多统统剪去，只 
留下六缕，按海龟的样子进行梳理，以表示海龟的头、尾、爪。 ® 卡 
斯顿博士说，在南美印第安人的观念中，“头发是灵魂之所在”。他 
认为，他们的传统发型就是以这一观念为基 础的， 但是，大量证 
据则表明，发型是在起一种性刺激的作用。 


在世界各民族中，对发型最在意的，都是那些年轻、未婚的人。 
在尼罗省的阿乔利人中，年轻男子，即所谓“社会中的雄鹿”，在修 
饰打扮方面要比上年纪的人和部落酋长在意得多。这些人与众不 
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发式。其发式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缠结的头 
发，被精心地梳成一个圆锥体，上面还整齐地镶着一些小珠子，组 
成一个图案；另一部分则是一个空的弹药盒，插在圆锥顶上。”@祖 
鲁族的年轻人在没有结婚前，任凭头发不断生长而不剪短，还将头 
发梳成各种奇形怪状，“有的像一个圆锥形糖块，有的像两山对 
峙。” ® 在吉大港山区的布尼奥吉部落中，年轻男子往往“将一大团 
黑棉花塞入自己的顶髻，使它看上去更大一些。” © 在马来群岛的 
特宁伯人中，小伙子常用树叶、鲜花和羽毛来装饰自己的头发。据 
咖里德尔说，“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女人 。” © 据莫斯利说，在阿 
德默勒尔蒂群岛，“只有看样子从18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才 


① Frazer, Totemism , p. 26 sqq. 

② Karste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Anthropology , i. 59. 

③ Cunningham, Uganda , p. 352. 

④ Tyler, Forty Years among the Zulus , p. 60. 

⑤ I.ewin,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240. 

⑥ Riedel, De sluik-en kroesharige rassen tusschen Selebes en Papua ,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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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长发，并将头发梳成拖把状或狐尾状”，而小男孩或上年纪的男 


人则都是梳短发。 ® 在阿塔帕斯克族印第安人中的塔库利人部 
落，“老年人都不大注重什么头饰，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人们 
一般都是梳短发。但是，男女青年却不同。由于他们总是更渴望 
得到异性的欢喜，因此常常把脸洗干净，再画上各种颜色，还把 
头发留得很长。”②据西布尔说，霍瓦国王拉达马曾想把欧洲习 
俗引人到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中，并命令他手下的所有官员和军510 
人都必须把头发剪去。这一决定在首都的妇女中引发了极大的骚 
动。她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抗议国王的命令。直至国王派军队 
包围了这些妇女，并将其领袖残酷地处死之后，这场风波才平息 
下来。 

对于蒙昧部落中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鲜艳的色彩 
更富有吸引力了。霍勒布博士曾 说：“ 在马鲁策地区，不管那些外 
来的旅行者有多凶狠，也不管他们要找多少挑夫 ，只 要他们带有大 
量天蓝色的小珠子，他们就能受到最好的照顾，得到最好的 服务。 

事实证明，他们带来的珠子对于那里的君臣百姓、大人小孩、男男 


① Moseley，“Inhabitants of the Admiralty Islands/* in Jour. Amkr. Inst. vi. 

400. 

② Harmon, Journal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North America , 
P_ 288. 短发常常被看作贞洁的象征。在佛教中，每一位受戒者都必须接受剃度’以 
证明“自己为献身宗教生活，准备放弃一切最美好的、最珍贵的饰物，’。在墨西哥， 
皈 依宗教的处女如同那些决定选择禁欲生活的男子一样，必须将头发剪去^另一些 
习俗中也可能含有与此类似的思想。例如，女子出嫁时，要将头发剃光或剪去，^ 
丈夫的希望以这种方式保持妻子对自己的忠实。这种习俗不仅见诸蒙昧部落 ，而且 
在斯巴达和雅典也很盛行。盡格鲁撤克逊人也有过这种习俗。在古代墨西哥的特拉 
斯卡拉人中，新婚男女都要将头剃光，“以表示青春时期的嬉戏活动应当结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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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以及自由民和奴隶，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 用艳 
丽的小装饰品打扮自己，的确是一种极为盛行的习俗。 W . 亨特爵 
士在谈到桑塔尔男子过节的情况时，曾 说：“ 如果他们身上还没有 
展现出彩虹的7种颜色，那么，人们就要捐出豪猪、孔雀以及各种 
羽翼鲜艳的鸟，给年轻的桑塔尔求情者提供佩戴的羽毛。” @ 蒙昧 
部落的人特别喜爱颜料。我们知道，欧洲在第四纪末期以及整个 
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用颜料涂抹身体的做法。红赭石通常被看作 
是一种最主要的装饰用颜料。歌德称赞道，略带黄色的红色对人 
的情感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 他说： “人们在世界各地的蒙昧部 
落中都曾注意到，他们对这种颜色非常喜爱。”®但是，正如格罗塞 
所说，要不是这种颜料在世界各地都很容易大量获得的话，那么， 
这种用红颜料涂抹身体的做法，在处于文明最低阶段的各蒙昧部 
落中也就不会如此盛行了。至于其他颜色，使用最多的或许要数 
黑色和白色了。达科他人总是把自己的脸涂成红黑两色，因为“他 
511 们认为这两种颜色极富装饰性。” ® 在圭库鲁人中，很多男子都把 
自己的身体涂成半红半白的颜色。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土著人 
都是把自己的身体涂成黑、红、黄、白四色。在斐济，人们“最想得 
到的东西”就是一点朱砂。 ® 

这种涂抹身体的做法，无疑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有的 
人可能是为了在打仗时吓唬 敌人； 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保护皮肤，以 


① Holub , Seven Years in South Africa t ii. 351. 

② Hunter, Rural Bengal , i. 185. 

③ Goethe ，Zur Farbenlehre, § 775， vol. i. 293， 

④ Carver, 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merica , p. 227. 

⑤ Wilkes, 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during the 
Years 1838 - 1842 ^ iii.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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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吹日晒和蚊虫叮咬。例如，在霍屯督人中，人们在身上抹上一 
层掺油的黏土，不仅是为了装饰，而且也是出于保护皮肤的目的。 
克罗斯河沿岸的土著人涂抹身体，一方面是出于装饰的目的，另一 
方面也是出于“医疗”的目的。在刚果河上游地区的大多数部落 
中，男子在打仗出征之前，往往要用棕榈油和木炭屑把自己的脸和 
脖子抹黑，为的是像猴子一样。他们说，这样做就可以得到“猴子 
的灵巧劲儿”。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基瓦伊族巴布亚人中，人们每逢 
跳舞时，就要在身上画一些图案，而这些图案则象征着各自的图 
腾。还有很多蒙昧部落涂抹身体是为了表示哀悼。但据弗雷泽 
说，他们是由于害怕受到亡魂的侵扰而将自己伪装起来。在摩洛 
哥，人们从指甲花的花瓣中提炼出一种远近闻名的棕红色染剂。 51 2 
这种染剂不仅是妇女们所青睐的一种化妆品，而且人们还赋予它 
某种神圣性，常常把它抹在身上，用以辟邪。同样，人们认为胡桃 
树的树根或树皮以及锑粉也都有某种神圣性，妇女们用前者将嘴 
唇和牙齿染成赤褐色，用后者将眼圈涂黑。上面所谈的这几种染 
剂虽然主要是为妇女所用，但是男子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出于宗教 
活动的目的，也会使用。据卡斯顿说，在南美印第安人中，人们涂 
抹身体的最初目的是驱鬼辟邪。但是，他在谈到托巴族女子的涂 
脸习俗时，又 写道： “我曾向她们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们有时只 
是简单地说觉得这样好看，有时则表示是为了吸引男人。有人告 
诉我，女子到了想找男人的时候，就会把脸涂上颜色 。”① 

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情况，还有很多材料也认为 ，人们 在身上 
涂抹颜色，是为了装饰，或是为了吸引异性。在亚马孙河西南流域 


① Karsten, op. cit. 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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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瓜拉约人中，男子想求婚时，便从头到脚涂上颜色，然后手持打 
仗用的木棍，一连数日，围着他所倾慕的女子所住的小屋转悠，一 
直转到下一个节庆日，双方成婚为止。在大查科平原的马塔科人 
中，男子如向女子求爱，就要将自己的身体涂成红、蓝、黑 三色； 而 
在火地岛的奥纳人中，则要在脸上涂上很多白色的斑点。在亚马 
孙河西北流域的维托托人和博罗人中，无论男女，凡是要参加舞会 
时，都要在身上涂上颜色，或是别人给涂，或是自己涂。其他一些 
蒙昧部落也有此俗。例如，在复活节岛，每当举行舞会和节庆活动 
时，人们都极为放纵。而只有在这时候，人们才把自己的身体涂上 
颜色，主要是红白两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阿特人中，“有些年 
轻男子爱在脸上画些红色的条纹，但是成年男子除了某些特定的 
日子之外，则很少用颜料涂抹身体。”妇女一过25岁，也不再使用 
颜料辛克莱先生在广泛谈及北美印第安人时，曾说，他们认为 
用颜料涂抹身体可以增强男女两性的美感。舒尔策在谈到澳大利 
亚中部芬克河中上游地区的土著人时，曾写道 ：“他 们为了好看起 
见，常常用油脂擦身，以增加皮肤的 亮度； 还在身上涂上颜料，拴上 
线绳，作为装饰。” @ 艾尔曼博士在广泛地谈到澳大利亚南部的土 
著人时，曾表示，用颜料涂抹身体这一做法的主要动机，无疑是为 
了讨人喜欢。在澳大利亚，有关当局曾把残余的塔斯马尼亚人转 
移到弗林德斯岛，并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用油脂和赭石涂抹身 
体。命令一下，险些爆发了一场叛乱，因为“年轻男子生怕由此而 


① Sproat » Scenes and Studies o f Savage Life, p. 28. 

② Schulze， w Aborigines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Finke River,” in Trans, and 
Proceed •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 xiv.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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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女同胞的青睐。” ® 斯帕尔曼说，他曾雇用过两个霍屯督人作 
佣.人。每当这两个人要去会见女友时，就用烟灰将鼻子、脸颊和前 
额正中处涂上黑色。在刚果的巴亚卡人中，无论男女，都要用卡姆 
木染剂将胸部涂成红色，并明白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看上去更漂 
亮。而班巴拉族的年轻男女则是用黏土将身体涂成红色，他们也 m 
明确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更好看。 

还有一种与用颜料涂抹身体十分相近的做法，这就是文身。 
在欧洲史前时期以及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文身的做法。文身 
在现代蒙昧部落中极为普遍。除了眼球之外，凡是人体显露的部 
位，几乎没有不曾做过文身的。在桑威奇群岛，做文身的部位是 
头顶、眼睑、耳朵、鼻子，有时甚至还包括舌尖。在复活节岛， 

做文身的部位是耳边和嘴唇。阿比西尼亚妇女做文身的部位是牙 
床。文身与涂抹身体相比，优越性在于其印记可以永久不掉，而 
涂身则必须不断进行。同时，文身的印记还是勇气的一种证明。 

麦克米伦•布朗先生在谈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文身习俗时，曾说 
过： “从临时性的涂身过渡到永久性的文身，除了说明人们渴求 
‘永远俊美，的不老之心，还极大地有赖于人们为接受文身而忍 
受一切痛苦的勇气。”②曼先生也说过，在安达曼人看来，文身 
“首先是一种装饰，其次也是一个人的勇敢精神和吃苦能力的证 
明”。③文身有时还有恐吓敌人的目的。据克罗泽说，毛利人的 
酋长为设计一种吓人的文身图案，要下很多的功夫。文身有时还 51 5 


① Bonwick, Daily Life of the Tasmanians, p. 25 .sty. 

② Brown ，Maori and Polynesian , p. 184. 

③ Man,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Andaman Island,” in Jour. Ant hr. Inst. 
xii.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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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绩的记录。凯泽曾谈到过新几内亚的一位酋长，说他胸部有 
63道蓝色的文身印记，每道印记代表着他所杀死的一个敌人。 
芬什也说，在莫尔兹比港的莫图人中，只有杀过人的人才可以在 
胸部刺文身。在萨摩亚群岛以西的乌韦阿岛（亦称瓦利斯岛）， 
文身之于男子“从来就是荣誉的象征，是对勇敢精神的奖励”。 ® 
在台湾岛的察利森人中，“文身既是一种装饰，也是地位高的一 
种象征”，因此，在男人中，只有酋长及其家属才可以文身。 © 
迪维尔称，他发现毛利人的文身与欧洲的纹章颇有相似之处，虽 
然文身只给予有功绩的人，而不给予其后代。据我们了解，文身 
还有一种识別作用，常常作为身份的标志，代替签字。在北美印 
第安人中，有的图案只能由勇士配用，而有的图案则是刺在奴隶 
身上的。在古罗马，奴隶主往往要在奴隶身上刺字，特别是要给 
那些在野外作业的奴隶文身，为的是他们一旦逃跑，好把他们找 
回来。洪诺留在位时，出于类似的目的，某些从事公共工程的劳 
工也被刺以文身。在复活节岛，年轻人结婚后，要在胸部刺上妻 
W 子外阴的图案，作为已婚的一种标志。在很多地方，文身图案所 
代表的都是一种部落标记，或者说，是区分敌我的一种标记。应 
当 看到： 如果某个部落或氏族的成员普遍刺有某种图案，人们就 
很容易将它看作是一种识別标志，虽然其本意并非如此。有些民 
族还把文身作为防病祛病的一种手段。西部的德内人就认为，如 
果让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子在一个年轻男子的臂上或腿上刺上一 
两条横道，其手臂或双腿就会变得粗壮有力。在摩洛哥，我熟识 


① Mangeret, Mgr. Bataillon et les missions de I'Oceanie, i. 97. 

② Davidson, Island of Formosa , p.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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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男子在两侧太阳穴下都刺有一个文身图案，其用意是防止 
睡眠过多。很多摩洛哥人都选用眼或五指的形象作为文身图案。 

这种文身图案现在虽然已被看作一种装饰，但其最初则显然是一 
种辟邪物，是用来对付邪恶目光的。在其他地方，某些文身图案 
也被用于巫术目的，或是驱邪祛灾，或是祈求在打猎时交上好 
运，在爱情或其他追求上取得成功。有些南美印第安人的确是把517 
图腾刺在自己身上。格兰由此推论说，文身最初选用的都是图腾 
动物的图案，只是现在不再是这种情况了。但这种说法是一种很 
牵强的推测。即便有些民族的文身图案确实是动物，也不一定就 
与图腾崇拜有什么关系。旁遮普人“在身体上刺蝎、蛇、蜂或蜘 
蛛等图案的做法，本是源于交感巫术，他们认为，刺上这些图 
案，就可以驱邪祛病”。①马夸特发现，在萨摩亚人认为具有神 
性的动物中，没有一种被当作文身图案。在西非的某些地区，每 
个小孩出生之后，即要供奉给某一偶像，并在腹部刺一标记。达 
荷美的土著祭司都刺有反映等级的文身标记，标记规定各人所信 
之神以及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些文身标记被认为是极其神圣的， 
任何世俗之人均不得触摸。同样，阿提斯神的受阉祭司也刺有常 
青藤叶的文身。但是，就我们所知，只有在很少的事例中，文身 
才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库克曾经说过，在南太平洋群岛中，文身 
与宗教并无任何关系。很多在那里研究过文身习俗的作者对此说 
法也都予以支持。斐济人认为，文身习俗是由恩登盖神所创立 5i8 
的；谁要是没有刺文身，死后就会受到惩罚。在其他一些民族 
中，也有类似的传说。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说明文身习俗的起 


① Rose , in Indian Antiquary , xxxi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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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于任何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习俗，人们都可以把它归因于 
神的旨意。但是，塔希提人有一则关于文身起源的传说，却似乎 
可以给我们某些真正的启迪，因此有必要加以详细引述。 

很久以前，塔希提人所信奉的神塔罗阿和阿波瓦鲁生了一个 
女儿，叫希娜里雷莫诺伊。“她长大以后，父母为了保持她的贞操， 
把她关在一个小棚子里，并由母亲时刻守在她身边。她还有两个 
哥哥。他们一心想诱奸她，于是发明了文身术，互相在对方身上刺 
上了一种叫陶马罗的图形。这样装饰一番之后，他们便来到妹妹 
那里。妹妹很欣赏哥哥身上的图形，而且也想在自己身上刺文身， 
于是，她趁母亲不备，冲出关她的小屋，刺了文身，也成为哥哥所刺 
图形的牺牲品。这样看来，文身起源于诸神，并由诸神之首‘塔罗 
阿’的孩子首先实行。后来，男子们为了取得同样的效果，也纷纷 
仿效这种做法……塔罗阿和阿波瓦鲁的两个儿子成了文身之神。 
那些专职文身术的人还修了寺庙，寺庙内供奉着两兄弟的像，每当 
施行文身术之前，他们都要向两兄弟祈祷，祈求手术平安、顺利，祈 
求伤口早日愈合，祈求所刺图形外观漂亮，招人喜欢，并起到预定 
的驱邪目的。”® 

51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文身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就上面 
所举的大多数事例来看，文身习俗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有具体意 
义的目的。在广泛实行文身习俗的地方，人们一般都认为文身可 
以美化人的外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地方，文身的目的就 
在于此。库巴里、芬什、约斯特、马夸特、克雷默尔等人都认 
为，在太平洋诸群岛上，美化人体是文身的主要目的，即或不是 


① Ellis ，Polynesian Researches , i. 26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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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唯一目的。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我们也听说文身的作用在于 
其修饰性。辛克莱曾说过，北美印第安人“认为文身可以使男性 
和女性都变得更美”。 ® 甚至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在身上刺出的 
线条和图案也具有某种美感。比奇在谈到甘比尔群岛的岛民时， 
曾十分肯定地说，文身的确使他们变得更好看了。耶特 指出： 

“没有任何东西在美的匀称性上可以超过新西兰人在脸部或大腿 
上所刺的文身”， @ 他们所刺的螺旋形是完美的典型，其匀称性 
从力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福斯特说，在马克萨斯群岛韦塔胡 
岛上，土著人在刺文身时是极为精心的，因此，刺在每条手臂、 
每条腿上及脸上和相关肌肉上的图形都是极其相似的。据达尔文520 
说，在塔希提人中，各种装饰与人体曲线的配合极为巧妙，因此 
能产生一种优雅的、令人愉悦的效果。在复活节岛的岛民中， 

“文身的线条画得很有水平，而且都与肌肉的纹理平行”文身 
线条与人的自然形体紧密配合因而使线条更加突出的这一情况， 

在其他一些民族中也有发现。 

但是，文身所要产生的美感，却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美感。 
文身的意图还在于产生在塔希提传说中所表明的那种效果——对 
异性的诱惑力。据泰勒说，在毛利人中，年轻男子都强烈渴望在自 
己的脸上刺出好看的花纹来，这样“既可以吸引异性，又可以在打 
仗时大出风头”。④女孩子差不多都不愿意要那些没有文身的男 
子；谁要是有一张平滑的、不曾刺有花纹的脸，谁就会在情场上处 


① Sinclair，in Amertcafi Anthropologist , N. S. xi. 399. 

② Yate> Account of Nezv Zealand, p. 147 sq. 

③ Beechey ，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the Pad fie and Beerit?fr 's Strait, i. 39. 

④ Taylor. 7> ⑹ c ； Maui , p.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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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刺满花纹的大腿和后腰也一定是很诱惑人 
的；有一位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说，他曾听一个毛利人讲：“女人都 
21 喜欢看到男人刺成那个样子。”而女孩子在出嫁之前通常也要在 
嘴唇上刺一些蓝色的横道，因为“红嘴唇不但不好看，而且还遭人讨 
厌。” @ 麦克米伦 • 布朗先生在广泛地谈到波利尼西亚的文身习俗 
时，曾经说过，人们刺文身的动机之一在于性的考虑，“其意图是使 
自己给异性更大的想像余地，这种意图在萨摩亚人、汤加人以及其 
他一些岛民的文身中体现得更为清楚”。③据马夸特说，在萨摩亚， 
“男人文身是为了取悦于女人，女人文身是为了吸引男人。男女文 
身，都只是为了使自己更好看，因而对于异性更有魅力。” a : 一 个年轻 
男子若是还没有文身 • 就根本谈不上结婚，而一旦刺了文身，也就有 
权享有成年人的一切特权了。普里查德曾 说过： “待文身刺完，伤口 
愈合之后，就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这是年轻男子第一次有机会 
一展其文身。在舞会上，女性便将自己的倾慕之情毫不吝惜地给予 
做了文身的青年。而年轻男子当时强忍着剧痛，让专人给他们刺文 
身，也正是渴望着能得到这种报偿”。⑤在所罗门群岛的圣安娜岛 
上，也同样是这样，年轻男子只有在做完文身之后，才能结婚。在所 
罗门群岛，“如果哪个女子想嫁人”，那么，文身这种装饰也是“绝对 


① Rutland，“Survivals of Ancient C'ustom.s in Oceania," in Jour . Polynesian 
Soc. xiii. 102. 

② Be‘st，“Maori Marriage Customs,” in Trans, and Proceed . Neu ^ Zealand Institu ¬ 
te ,xxxvi. 64. 

③ Brown, op . cit . p. 187 sq . 

④ Marquardt, op . cit . p. 16. 

W Pritchard, Polynesian Reminiscem.es ， p . 14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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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的”。 ® 例如，在佛罗里达群岛，“女子只有在做了文身之后， 
才被认为可以许配人家。” @ 在斐济，假如哪个女子到了青春期还未 
做文身，“本地的年轻男子就会以嘲笑的口吻悄悄议论她，猜想她是 
不是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巴兹尔•汤姆森爵士曾就此事询问过当522 
地的一位酋长。酋长 答道：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娶文身妇女还是娶 
未文身妇女，这其中大有 K 别。人们对于娶未文身女子为妻，深为 
反感。”不过，巴兹尔爵士认为，其原因不在于装饰方面，而在于某种 
我们尚不清楚的性迷信，因为他们所刺的图案仅局限于一处较宽的 
长条之中，而这一部位是为围裙所遮挡的。 ® 但是.这种说法大有商 
榷余地。首先，文身的历史要比围裙的历史更早。再者，巴兹尔爵 
士自己也说过，除了臀部的文身之外，有些年轻女子还在手指上刺 
了一些带钩的线和小圆点，为的是在给酋长端饭时，使手指显得更 
好看。他还说，我们现在仍可看到有些妇女在手臂上和后背上做了 
文身后所隆起的疤痕。“这种疤痕仅仅是一种装饰，并没有什么别 
的意义”。④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南部马辛人中，女子常常刺有很多文 
身，讲到做文身的理由时，她们 说:“ 这样可以使女子显得更好看，并 
使其好皮肤更加突出 。”© 查默斯在谈到同一殖民地的某些蒙昧部落 
时，曾说过，女人在自己身上刺文身是为了“取悦于男人”。⑥据芬什 
说，在新几内亚东南端外的一个名叫萨马赖的小岛上，年轻女子做 
文身只是想快点找个丈夫，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据里 


① Penny, Ten Years in Melanesia , p. 91. 

② Codrington, Melanesians, p. 237. 

③ Thomson, The Fijians. A Study of the Decay of Custom , p. 217 sqq. 

④ Ibid, pp. 218 ， 220. 

⑤ Seligman, op. cit. p. 493. 

⑥ Chalmers, Pioneering in Neir Guineu ，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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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说，在新几内亚西南部的凯伊群岛，则是男人“实行文身，以取 
悦于女人”。 ® 梅尔腾斯曾向加罗林群岛卢库诺尔岛的土著询问，他 
们的文身代表什么意义。其中有人这样答道 •.“ 我们刺文身和你们 
523穿衣服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讨女人喜欢。”®博克曾说过 ：“正 如达雅 
克族女子刺文身是为了取悦于情郎一样，老挝男子受此折磨也是为 
了女人。” @ 

在摩洛哥，虽然人们刺文身可能出于各种动机，诸如使男子成 
为神射手，或是医治膝头的肿痛，抑或是作为抗拒邪恶目光的护身 
符，但人们也都把文身，尤其是那些造型精美的文身，视为一种装 
饰。来自非斯附近艾特萨登部落的一个柏柏尔人就曾告诉我，他 
右手上的一大片文身图案，就是年轻时为讨女人喜欢而做的。他 
还说，他们部落中的很多年轻男子也都出于同一目的而做了文身， 
有的是在一只手上，有的是在小臂下部，也有的是在一只肩膀上。 
人们希望不是以送东西的方式，而是以自己的文身贏得女性的好 
感。刺有美丽文身的女子常常是民歌中歌唱的对象，很多年轻男 
子为她们的美丽文身所吸引，争相送礼。这样的姑娘出嫁时所需 
的聘金也很高。 

在维多利亚一尼安萨湖畔的巴纳布杜人中，男子过去总是在 
胸前刺一连串的花纹，女子年轻时也要在腹部刺同样的花纹。如 
果哪个女子拒绝文身，“就会失去对异性的吸引力，，。④菲勒博恩 
博士曾说，在德属东非的瓦亮人和马夸人中，女子往往在腰布遮挡 


① Riedel，in Zeitschr, j\ EihnoL vol. xvii. 

② Waitz^Ocrland f A^tithropolo^ie der ^luturvdlker ^ vol, v. pL ii. 67, 

③ Hock, Temples and Elephants n p. 170. 

④ Cunningham, Uganda , p. 6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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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位刺满了花纹。他曾请当地人解释这种风俗，当地人说 ：“男 
人抚摸刺有花纹的部位，要比抚摸平滑的部位更有兴致。”菲勒博 
恩博士由此认为，性感上的考虑可能是她们实行文身的一个重要 
原因。 ® 据说，卡迪亚克族的年轻妻子“为了使丈夫喜欢而在胸部 
刺以花纹，并在脸上饰以黑纹”。 @ 克兰茨说，在格陵兰，做母亲的跑 
在女儿很小时就给她做了文身，唯恐女儿将来找不到男人。不论 
男女，一般都是在青春期前后做文身。但在很多民族中，文身并不 
是一次就可以做完的，因此，每做一次文身，都必须忍受一次炎症 
和痛苦。还有的民族，从女孩很小时就开始做文身，以后还要不断 
地刺新的花纹，一直做到出嫁为止。在上阿萨姆的那加人中，有这 
样一种习俗，“只有将自己的面孔刺得非常丑陋之后，方可准予结 
婚 '③ 在南非的马卡拉卡人中，女子只有在胸部和腹部的皮肤上 
刺了 4 0⑻针，并将一种黑色液体擦人伤口之后，才能够结婚。在 
萨摩亚，文身习俗是与性放纵并行的^在塔希提，酋长们严禁实行525 
文身，因为在该岛，文身习俗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 一些淫 乱的行 
为 。 


在“文身”这一总类目之下，往往还包括“疤饰”习俗。而在本 
书中，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两种做法中划一条严格的界限。这两 
种习俗在民族分布上，主要取决于民族的肤色。格罗塞曾经说过： 
“疤饰这种习俗只是在深肤色的民族中才有发现，因为疤痕只有在 
深色的皮肤上才显得特别突出。基于类似的原因，文身习俗也只 


① Fulleborn, Das Deutsche Njassa-und Ruuuuma-Gebiet , Land unci Leute , nebst 
Bemerkungen iiber die Schire-Lander , p. 78. 

② Bancroft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72. 

③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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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肤色较浅的民族中流行。” @武 士们在身上划上疤痕，常常是 
^为了记下打仗时杀了多少敌人。疤饰还可作为部落标记、治病之 
道、避邪符、服丧标志或是作为表现悲痛的一种形式。卡斯顿博士 
曾说，在南美印第安人中，当人们认为恶魔已经钻入自己身体之 
后，就要做疤饰，以便摆脱恶魔。 

不过，我认为，当人们谈到疤饰习俗时，更多地是把它看作一种装 
饰手段，甚至纯粹是一种装饰手段。例如，马达加斯加的某些部落习 
惯于在皮肤上切一些小口作为标记，“其意义在于装饰”。②在整个澳 
大利亚大陆，土著人实行疤饰习俗，差不多也都是出于装饰的目的。 
在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尔多林加人中，人们在胸前至两臂上部划上疤痕 
527 “仅仅是为了更好看”。③据巴林顿说，在植物湾一带的土著人中，“男 
人和女人都认为疤饰很富有装饰性。，’ ® 据帕尔默说，新南威尔士各部 
落的疤饰“仅仅是一种装饰，并没有部落标记的意思，，，而女子实行疤 
饰则是为了更好看，更有吸引力。⑤据帕金森说，在所罗门群岛的某些 
地方，“疤痕完全愈合之后，图案的线条即可清楚地显现出来。无论对 
男人来说，还是对女人来说，这种疤饰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装饰。而女 
人的身价也是根据疤饰图案是否好看来确定的。” ® 在斐济，“女子在手 
臂上和后背上烫有一排排像肉赘一样的小点，无论是她 们自己 ，还是 


① Grosse, The Beginnings of Art , p. 78. 

② Sibree, The Great African Island , p. 210. 

③ Krichauff, “Customs of the ‘ Aidolinga ， ’ ” in Proceed. Roy. Geography. Soc. A« 5 - 
tralia : South Australian Branch , ii. 79 sq. 

④ Barrington, History of New South Wales, p. 11. 

⑤ Palmer，“Notes on Some Australian Tribes，” in Jour. Anthr. Inst. xiii. 286. 

⑥ Parkinson, op. cit.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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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爱慕者，都把这看作是一种装饰。 ”® 

这样看来，在那些十分普遍的习俗中，有很多都应被视为刺激 
异性性本能的手段。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类习俗同时还 
可以有其他一些目的。而且，我也不怀疑，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 
迷信观念，在这些习俗的起源上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 
习俗由于具有性刺激作用，因此在青春期阶段尤为盛行。不过，即 
便如此，这些习俗也可能或多或少同对于青春期现象的迷信观念 
有关，或者按希恩教授的说法，同伴随性成熟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 
变化有关。但是，芬克先生一方面接受有关这些习俗起源的其他 
各种说法，另一方面又宣称，旅行家们有关蒙昧部落嗜好人体“装 
饰”的记载，不过是“从走马观花中得来的无根据的推测，忽略了处 
于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之所以涂身、文身或以其他方式‘装饰’ 

自己的真正原因，而随意把这说成是为了 4 使自己更好看’”。©芬 
克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很不协调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在有些案例528 
中，这些习俗可能是因为体现了人的力量、勇气或忍耐力而刺激性 
本能。但是，我认为，一般来说，这些习俗之所以能够刺激性本能， 
是因为它们通过新异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奋，特别是因为 
进行过这番修饰的人表现出了性欲念或性意向。罗伯特 • 伯顿曾 
经说过，如果“把姿态、服装、珠宝饰物、颜料、修饰这些非自然的诱 
惑和刺激加人到自然美之中”，自然美的吸引力就会比原来强得 
多。 ®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东西能够激发起人的性爱。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即便是像穿透鼻中隔或敲掉牙齿这类我 


① Williams and Calvert, Fiji and Fijians ， p. \37. 

② Finck, Primitive Love and Love-Stories ^ p. 232. 

③ Burton, Anatomy of Melancholy , iii. 2. 2. 3, p.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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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很反感的做法，也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而这些做法一旦被确立为 
真正的习俗，谁不这样做，就会让人觉得讨厌。在交趾支那，妇女都 
要把牙齿染黑。于是，有人谈及英国大使夫人时，就曾以轻蔑的口 
吻说 :“她 的牙就跟狗牙一样白。” ® 在我们看来，眉毛可以对眼睛起 
到自然保护的作用，而巴拉圭的阿维波内人却要精心地把眉毛一根 


不剩地拔掉。他们还很蔑视欧洲人的浓密眉毛，称欧洲人为鸵鸟的 
兄弟。但是即使在有的地方，某种修饰方式已经十分普遍，而且风 
俗习惯也要求社会上的同性成员都这样做 ，一 般来讲，往往也会出 
现各种偏差或 走形； 而一些古老习俗也仍会具有一定的魅力。在动 
物中，鲜艳的色彩和其他一些第二性征，不仅是一种识别标志，还是 
吸引异性的一种 手段； 而在人类中，自我修饰则是对性感的有意表 
露，因此也是对异性的一种性刺激。在动物的求偶活动中，自我展 
529 示不仅可以刺激被追求者，而且也可以刺激追求者自己；同样，人类 
出于性爰目的的自我修饰，不仅可以刺激异性，而且还可以刺激修 
饰者本人。巴兹尔 • 汤姆森爵士曾经同斐济的一位酋长讨论过斐 
济妇女的文身习俗。他得到的印象是，除了那位酋长所提到的一些 
好处之外，“据认为，文身还可以刺激女性自己的性欲”。②我想，我 
们自己也有这种常识，即华丽的打扮虽然是以吸引异性为本意的， 
但它也会起到自我兴奋的作用。而且，如同动物的第二性征主要表 
现在雄性身上一样，在蒙昧部落中，自我修饰也往往是在男性中更 
为盛行。人们常说，女人在天性上比男人更爱虚荣，更爰穿戴打扮。 
但是，就大多数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来说 ，情况 并不是这样。 


① Waitz ,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v p . 305 

② 丁 homson，o 户 .ci p .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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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在谈到阿拉斯加海豹群岛的阿留申人时，曾说过： 

“根据我的观察，在这些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中，男性表现 
出来的虚荣心要比女性大得多。换言之，我发现在蒙昧民族和半 
开化民族中，年轻男子在穿着打扮上的用心要比年轻女子更 
多。”®麦肯奇在谈到克里人时曾 说：“ 女人对于修饰自己虽不是毫 
不在意，但她们更为自豪的事是打扮男人。她们画自己的脸时不 
很在意，而画男人的脸时却格外精心。”©在理查森北美之行时所 
见到的所有印第安部落中，女子在修饰上都不如男子。据说，科曼530 
奇人也是这种情况。华莱士发现，在沃佩人中，成年男子和未成年 
男子占用了部落中的所有饰物。博韦中尉在火地岛上发现，男人 


比女人更热衷于饰物。普罗亚特在谈到卢安戈的黑人时，也说过 
这样的话。对于研究非洲各民族有丰富经验的施魏因富特和巴尔 
特也认为，女人佩戴的饰物一般都比男人少。据比奇说，在甘比尔 
群岛，女子“没有任何饰物。有人曾想给她们一些串珠和小宝石， 
但她们显得很不感兴趣”。③在新几内亚的奥兰治里湾，土著妇女 
除了文身之外，很少修饰自己。当地男人还常常绘脸、绘身，而妇 
女则没有这样做的。据罗林上尉说，在新几内亚岛米米卡地区的 
巴布亚人中，妇女得到的装饰品比男人还少，她们的全部服饰就是 
一块腰布，几个串珠。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年轻女子“有时也戴 
一两个项圈，但她们的装饰远不及男子多”，而且人们还明确认为， 


① Elliott ， “Report on the Seal Islands of Alaska, ，’ in T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p. 21 sq. 

② Mackenzie, Voyages from Montreal to the Frozen and Pacific Oceans, 

xciv. 

③ Beechey, Narrative of a Voyage to the Pacific and Beering's Strait, i.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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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女子修饰自己的身体不是一种好的做法。 ◦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 
新汉诺威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中，饰物大多都由男性所垄断。 
据说，在吉普斯兰的土著人中，“男子并不太注意女子佩戴的饰物。 
妇女也很少美化自己的外貌。如果一个女子能靠自己的体貌吸引 
到倾慕自己的人，她就心满意足了。”② 

有人曾提出，妇女之疏于打扮，是因受男人压迫、歧视的结果， 
是男人的自私所造成的。但是，这种解释是否合乎事实，还是很可 
疑的。因为一般来说，蒙昧部落中的装饰物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 
西。在各种自我修饰的方式中，要数文身最费事了。但是我们却 
发现，在很多蒙昧部落中，只有这种自我修饰方式在妇女中比在男 
子中更为普遍，或者说更见 功力； 甚至在有些蒙昧部落中，文身只 
限于女性。例如，在美拉尼西亚，做文身的主要都是妇女。而另一 
方面，在波利尼西亚，当地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般要比美拉尼西亚妇 
女为高，但做文身的却主要都是男人。在斐济，妇女受着深重的压 
迫，但真正的文身却只能在妇女身上看到。而在萨摩亚，人们对妇 
532 女很是尊重，但做文身的妇女却没有男子那样多。 

在很多蒙昧部落中，女性的装饰相对很少这一事实，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用斯宾塞或文特的理论加以说明。斯宾塞曾指出，从某 
个方面来讲，装饰品乃是从战利标志演变而来的。文特则认为，装 
饰品是地位和财富的反映。但是，这两种解释的适用范围都是很 
有限的。我们知道，自我修饰的意图之所在，是为了刺激异性的性 
本能。由此看来，我们的结论应 当是： 男人之所以更热衷于用饰物 


① Moseley ，Notes by a Naturalist on the Challenger ^ p. 461 , 

② Brough Smyth, The Aborigines of Victoria , i, 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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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扮自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取悦于女性；而女性之所以疏于打 
扮，则是因为男子对她们的修饰不感兴趣。达尔文曾指出，在我们 
驯养的四足兽中，雌性所表现出的爱憎情绪要比雄性普遍得多。 
的确是这样。一般来说，雄性似乎可与任何雌性交配，只要是同种 
即可。在不涉及利益的情况下，女性在配偶的选择上，一般也较男 
子更为挑剔。毛利人有句俗话说，男人再好看，也不会有很多女 
人去追求；女人再不岀众，也还会有很多男人急着追求。” ® 梅罗 
拉. 达索伦托在谈到索格诺的黑人时，曾 写道： “女人在结婚之前， 
总要先对男方有个了解，就像男人在结婚之前，总要先对女方有所 
了解一样。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女人通常都要比男人固执 
得多，或者油滑得多。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事 ：男方 表示愿与女方 
结婚，但女方却退而不应，要么寻找种种借口，要么索性一走了 
之。” ® 据达夫 • 麦克唐纳先生说，在中非东部地区，有很多身为奴 
隶的妻子逃离了身为自由民的丈夫；而身为奴隶的丈夫却没有一 533 
个离开身为自由民的妻子。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内婚制的限制， 

无论是实行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部落之内，还是实行于某 
个阶层之中，主要都是针对妇女的，而这显然是由于在某种程度 
上，女性的性本能较男子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如果说在具有欧洲 
文明的国家中，女性比男性更讲究打扮，更热衷于自我修饰，其原 
因则在于女性结婚较难。但是，在蒙昧人的世界里，却几乎不存在 
这样的困难。相反，倒是男子才会面临结不了婚的危险。 


① Tayler, Te Ika a Maui ; or, Nezv Zealand and its Inhabitants ， p. 293 sg. 

② Merolla da Sorrento, “Voyage to Congo，’’ in Pinkerton,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 xvi.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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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第十 n 崮 

眼引异牲的腰雔方法（绫) 


关于人类着附于身体之上的东西，还有一类需要加以探讨，这 
就是衣着。人们使用衣着类物品的目的，正如“衣着” 一 词所示，是 
要着之于身，或者说，是要遮住身体其中的某一部分。穿着衣物与 
自我修饰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不但饰物可以附着于衣物之上， 
而且穿着衣物的目的，除了遮住身体之外，也往往是为了装饰或诱 
惑。罗伯特 • 伯顿说 过：“ 最能激起人们色欲的，乃是身上所穿的 
衣服。” 0 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也正确地指出 ：“假 如男女两性都 
穿一样的衣服，衣服就会失去其最重要的意义”，人类也就会失去 
进行性诱惑的一种主要手段。 ® 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无 
法判断附在人们身上的某件物品究竟应当称之为衣服，还是应当 
称之为饰物。衣服固然很容易演变成为饰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 
完全有理由相信，单纯的饰物往往也会演变成衣服。 

关于衣服的起源，人们无疑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不同的源头。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防御风霜寒冷的需要。人类从温暖的故乡来 
535 到不太适宜的地方住下之后，就必须把自己同阴冷的天气隔离开 
来。爱斯基摩人是用皮毛把身体裹起来，火地岛上可怜的土著人 


CP Burton, Anatomy of Melancholy , iii. p. 524. 

② Ellis ，Psychology of Sex , (vol. iv. )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y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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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双肩上或“迎风”的那个肩头上披上一块皮子。但是，人们遮 
挡身体，还另有所防。在穆斯林国家，妇女都有戴面纱的习俗，这 
样做可能是为了防御邪恶目光。在古代阿拉伯，一些模样英俊的 
男子也用类似的方式防身，特别是在过节和赶集的时候，因为这时 
尤其容易受到危险目光的瞥视。但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问 题是： 

人们最初何以要遮挡住身体中那个最常遮掩的部位，而任其他部 
位裸露在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防护的动机。有人曾去过巴 
西的印第安部落，他们认为，某些部落的人之所以在身上系一条用 
树韧皮做的带子，就是为了防止阴茎头或性黏膜受到蚊虫叮咬等 
伤害。此外，对于努卡希瓦人将包皮包扎起来的做法，也有人提出 
过类似的看法。据了解，在南太平洋的其他一些部落中，人们也害536 
怕将阴茎头暴露在外，但据说这样做是因为害怕中邪。萨默维尔 
先生曾说过，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塔纳，“男人的阴茎总是被严严 
实实地遮挡着，这样做并非出于一种体面意识，而是为了不让‘纳 
拉克’（即邪魔）看到。这个东西即使被另一个男人看上一眼，也会 
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危险。”于是，这些土著人总要在阴茎上裹上好 
几码长的白布或其他类似材料，又是缠来又是折，直至形成一个长 
约18英寸或2英尺、直径达2英寸多的圆柱形大包希恩教授 
曾指出，生殖器官以其创造生命奇迹的神秘性而成为迷信者敬畏 
的对象；其实，人们不仅是敬畏，而且，还出于这样的原因，对生殖 
器官特别加以保护，以防不测。巴利人以及喀麦隆其他一些部落 


① Sommerville, “Ethnological Notes on New Hebrides，” in Jour. Anth r. Inst. 
xxiii.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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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认为，邪恶目光对男人的生殖器官极为有害，能使男人阳萎， 
因此，当地男子在接受医生检查时，总要小心翼翼地挡住生殖器 
官。除了邪恶目光，还有很多很多的鬼魂会给人们（特别是女人） 
带来很多很多的危险。此外，旋风和大雨等自然现象还可能使女 
人怀孕。在僧伽罗人中，女子从不将外阴暴露出来，生怕一旦暴露 
在外，“一种臆想中的白毛鬼就会同她们发生性关系。” ① 在马六甲 
的塞芒人中，女人的腰带“被认为可以起到这样两种保护作用，— 
是可防 4 热雨’之害，二是可防‘腰痛，之苦”。②在班图族卡维龙多 
人中，未婚的年轻女子通常都是赤裸的，但在婚后则要穿上衣服。 
当地人认为，如果一位生过孩子的妇女被男人（哪怕是自己的丈 
夫）抓住衣服，则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为此，这个男人必须交岀 
一只羊来。然后，人们把这只羊杀掉，让这位妇女吃了，以解除可 
将其致死的邪气和恶运。不过，如果“某个女人的衣服是被敌人碰 
到或撕破的，则不会带来什么灾祸。”③ 

此外，在其他一些民族中，也是只有已婚妇女才穿衣服。其 
中，有的民族是要求女性一生下头胎之后就穿上衣服，而有的则是 
要女性在此之后的某些场合穿上衣服。至于未婚女子，则是一丝 
不挂。有人曾说，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做丈夫的都有一种嫉 
妒之心，而这又被说成是人们之所以穿衣服的主要原因或原因之 
538 —。这些人提出：在做丈夫的看来，衣服可以对他的财产构成道德 
和物质的双重保护，以防他人抢占。这种想法虽然不合逻辑，但却 
是很自然的。而后来，“由于财产观念又延伸至父亲对女儿的权 


① Ellis, op. cit. vol. i. Evolution of Modesty, c. ,pp, 15, 56 

② Annandale and Robinson, Fasciculi Malayenses , i. 12. 

③ Hobley, Eastern Uganda ,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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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同时，对女性贞洁的重视也渐渐提高，因此，这种让女性穿上衣 
服的动机就不仅针对已婚妇女，而且也延伸至未婚女子。”但是，我 
们很难 相信: 一种既冷酷又热切的情感，诸如已婚男子的嫉妒之心， 
会想出这样一种纯属象征性的保护措施，它对通奸偷情是起不到任 
何防范作用的。实际上，已婚妇女之着衣，可能是源出于对超自然 
危险的防范，这种危险常与怀孕和分娩联系在一起，而后，当着衣这 
一做法被普遍接受之后，又为羞耻之心加诸于人，进而成为已婚的 
某种标志。在已婚、未婚女子都穿衣服的地方，已婚妇女往往比未 
婚女子更注重体面。在苏丹的舒利人中，已婚妇女在身前系有一条 
很窄的穗状带，而未婚女子则只系一些珠状饰物。在新几内亚塔赛 
地方的土著中，前者穿一种用树叶做成的又大又厚的裙子，下面分 
成很多草状细条，长可 及膝； 而后者则只在腰间所系的一根线绳上 
再系上一条带子。在斐济，女性在身上只系一条用芙蓉树皮做的带 
子，但婚前系的带子 很短； 而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后，则要系一条很长 
的带子。在太平洋的其他岛屿上，也有类似的习俗。 

还有人提出，人们之所以要把外阴部遮挡住，是因为怕让人嫌 539 
恶。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就特别指出，该部位与令人呕心的排 
泄物的出口挨得很近。但是，有些民族只将外阴部稍做遮挡，而将 
肛门部位暴露在外。埃利斯的解释显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当 
然，也有挡后不挡前的，但这种情况似乎很少，而且，正如埃利斯本 
人所指出的，对这种情况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此外，埃利斯博士 
对隆布罗索和费雷罗的看法也很重视。他们二位提 出：蒙 昧女性 
之产生羞耻感的原因，在于她们害怕阴道分泌物的渗出会使男性 
感到嫌恶，正如这种担心至今仍是某些妓女仅存的羞耻心的一种 
表现形式。当然，这种担心在某些情况下可导致女性穿上衣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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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可导致女性用某些姿式加以遮挡。艾尔曼 
博士就说过，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女性常以一定的坐卧姿式来避 
免过多的暴露，特别是当她们处于某种有可能伤害其虚荣心的时 
候。此外，托坎廷斯也说过，在巴西的蒙德鲁库人中，女性虽然是 
一丝不挂的，但却很注意避免展现出任何有可能使人认为不雅观 
的 姿式； 而且，她们在这方面很有办法，即使处于女性所特有的某 
种周期时，也能让人看不出来。至于说到男子着衣的起源，圣奥古 
斯丁曾提出过一种理论，值得在此一提。他说，自从我们最早的祖 
先堕落之后，“他们在其肢体的活动中就开始变得不知羞耻了。这 
种新情况的出现使身体的赤裸成为很不体面的事，使他们马上警 

觉起来，感到很不好 意思； 于是，他们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缝在 

一起，当作围裙。” @这一解释含有某种心理学上的真实性，即 ： 当 
赤身裸体使人想到性交并对性羞耻感造成伤害之后，赤身裸体才 
540 变得很不体面。因此，人们也就可以推想••穿衣服的目的，是要将 
最能明显反映性兴奋的肉体标志隐蔽起来。假如说蒙昧人穿的衣 
服更适于达到这种隐蔽的效果，更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上面的 
那种推想就会得到事实的更大支持。可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 
何，人们常说的那种衣服起源于羞耻感的理论，只有在这样一种情 
况下才有意义，即赤身裸体不仅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外阴部的 
中心，而且还会使人想到性交。而这，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 
正是产生性羞耻感的真正原因。但是，在很多惯常赤身裸体的蒙 
昧部落中，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虽然与性功能有关的羞耻感可以 
说是普遍存在的，但也确有很多这样的部落 ： 男女老少已习惯于一 


① St. Augustine, De civttate Dei , xiv.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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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羞 耻感； 还有这样的 部落： 
人们虽然穿着衣服，但却全然不顾我们所谓“体面”的最基本要求。 

据了解，在加利福尼亚半岛北部，土著男女均不穿衣服。据米 
沃克人自己讲，在他们那里，男女老少从前都是一丝不挂的。莱曼 
发现，科罗拉多州北部的派尤切人也是这种情况。此外，哥伦布在 
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土著人中，皮萨罗在科卡族印第安人中，洪堡在 
新安达卢西亚的柴马人中，以及其他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的其他 
很多蒙昧人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有的印第安部落中，只有男 5 U 
子赤裸着到处 走动； 而在另外一些部落中，则只有女子是这样。麦 
肯齐在北美洲北部曾遇上一群土著人，看到其中的男子都穿着不 
少衣服，还戴有很多饰物，但从他们的衣着上却丝亳看不出他们有 
性羞耻意识。据说，在火地人中，人们虽然在肩部或背部披有一块 
皮子以御寒，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是裸露的。 

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中，男女两性，至少可以说是男性，似 
乎都不穿什么衣服，只是在天冷对，往肩上或背上披点东西。帕尔542 
默说 :“他 们就像森林中的动物一样不懂羞耻/，©库克看到，塔斯马 
尼亚岛的土著差不多都是全身赤 裸的； 其他一些旅行家也有同样的 
发现，或是看到土著人只穿一点衣服，目的是为了御寒。在太平洋 
某些岛屿上的很多居民中，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某些部落中， 
在暹罗帝国边界上的嘉莱人中，以及在阿萨姆邦的那加人中，男女 
两性都是全身赤裸的， g 卩使穿着一点东西，也与体面意识毫无关系。 
而在太平洋的其他很多岛屿上，一般都只有男子才是完全赤裸的。 

关于新几内亚西南岸的土著人，吉尔写道，“男人们都以裸体为荣， 543 


① Palmer, "Notes on some Australian Tribes，” in Jour. Anthr. Inst. xiii. 281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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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为衣服只适于女人穿用”。①另一方面，在帝汶岛的某地，以及 
在安达曼群岛上的一个部落中，则是女子不穿衣服。 

在非洲，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类事例。在中非的俾格米人中， 
男人和女人往往都光着身子在其森林家园中走来走去，只有在陌 
生人面前才有所遮挡。南非的布须曼人也是赤身裸体，只是用一 
块皮子遮在背后。在乌干达保护地中部省讲尼洛特语的一支部落 
巴特索人中，人们虽然酷爰各种饰物，但男女两性都不穿衣 
服。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说道，除了沿海一些自命为穆斯林的 
土著人以及乌干达人之外，“东非的各土著民族全然没有导致欧 

洲人和亚洲人穿上衣服的那种情感。 . 大多数土著人似乎都完 

全处于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的那种状态，……没有体面这一观 
^念：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或多或少穿些衣服的民族，如瓦坎巴 
人，对衣着也是很不在意，与我们的礼仪观念格格不入。一般来 
说，这种赤身裸体的情况只限于男子，但是在卡维龙多湾一带， 
则男女均是如此。……无论是班图人还是讲尼洛特语的卡维龙多 
人，都不是文明程度最低的民族。”②据哈里 • 约翰逊爵士说， 
男性全裸这一情况比较突出的民族有“讲尼洛特语的黑人、异教 
含米特人（加拉人和巴希马人）、含米特人和尼洛特黑人的混血 
人种、含米特人和班图人的混血人种，以及少数班图部落。这些 
部落或是深受邻近的马赛人或加拉人的影响，或是住在中非南 
抓部，但仍保持着巴希马人的习俗特点。，’③男性全身赤裸或穿着 
甚少的民族 还有： 巴里人、希卢克人、丁卡人、马赛人、南迪 


① Gill ， Life in the Southern Isles, p. 230. 

② Eliot,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 p. 93 sq. 

③ Johnson, Uganda Protectorate, pp. 767,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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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瓦塔维塔人、瓦图塔人、瓦沙希人、霍屯督人，以及旧卡拉 
巴尔的埃菲克人。在马西奥斯人那里，掩藏男性器官被认为不成 
体统，暴露甚至炫耀则是一种光彩。但是，哈里•约翰逊爵士却 
从未听说他们对有意做出的下流姿势感到任何不安。此外，据邦 
蒂耶尔和勒•韦里耶说，在兰塞罗特的古老居民中，男人从不穿 
衣服；在特纳里夫岛，“居民们赤裸着走来走去，只有很少的人 
系有羊皮。” ® 在费尔南多波岛的布比人中，在洛安戈和巴隆达 
的土著中，以及在刚果的某些部落（例如博波托人）中，则是盛 
行女性全裸。西非的某些地方有这样的 习俗： 年轻女子在婚前都 
是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在斯威士兰，直至不久前，不用说未婚 
女子，就是已婚妇女也都往往是一丝不挂的。甚至在讲究规矩的 
巴干达人中，尽管男子一旦暴露膝以上的任何一处腿部都会受到 
惩罚，但国王的后妃们却是全身赤裸着岀人宫廷。 

我们不要以为，那些对赤身裸体并无羞耻感的民族就没有性546 
羞涩感，或者说，其性羞涩感较之穿衣服的民族要少。 克尔. 克罗 
斯先生曾指出 ：“一 般来说，在非洲的民族中，羞涩感与着衣成反比 
关系。” ® 许阿德斯也告诉我们，在火地岛的雅甘人中，人们都习惯 
于赤身裸体地生活，但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羞耻感，“这表现在：他 
们自己以裸体相对时，言行举止都显得很从容 自然； 而当外人盯住 
他们身体的某一部分时，他们则显得侷促不安，面红耳赤，很难为 
情。” @ 据说，安达曼群岛上的土著人“对自己赤身裸体的状态并不 


① Bontier and Le Verrier, The Canarian ^ pp. 138, 139, XXXV, 

② Cross，“Notes on the Country lying between Lakes Nyassa and Tanganyika, 
in Proceed. Roy. Geograph. Soc\ N. S. xiii. 88. 

③ Hyades and Deniker ，Mission scientifique du Cap Horn , vii.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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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而他们却是生性十分羞怯的人”。 ® 帕金森说，在羞涩感方 
面，新爱尔兰全身赤裸的女孩并不比欧洲穿着人时的大多数女士 
差。他 还说： “在土著人中，赤身裸体本身并不会引起性兴奋 @ 
此言无疑也适用于所有不穿衣服的民族。福斯特曾这样说过 ：“如 
果在一个地方，所有人都是赤裸着走来走去，诸如在新荷兰一样， 
那么，裸体也就成了司空见惯之事，在彼此看来，也就像用衣服严 
严实实地裹着一样。”7世纪时，波斯的一位历史学家曾对阿萨 
姆南部山区中的那加人做过一些记载，据他说，“那里的妇女只将 
自己的乳房遮住。她们的说法是，把四肢遮起来的做法是很可笑 
的，因为从每个人一出生开始，自己的四肢即可被人看到，而乳房 
则是后来才发育成熟的，所以应该把它遮起来。” ® 很多旅行家的 
记载都证明了这样 一点： 只要对蒙昧人赤身裸体的样子习以为常 
547 了，就不会觉得赤身裸体是一种诱惑。莱里曾于16世纪远航巴 
西，他记述这次航行的见闻时曾说，和赤身裸体的蒙昧人呆在一 
起，并不会挑起人们的 情欲； 事实证明，蒙昧女人赤裸的身体远没 
有我们这里的女性的衣服更令人兴奋。斯诺船长在谈到火地人时 
曾说过 ：“在 我看来，裸露自然之身的本相，并没有遮掩身体或半穿 
半裸的假羞涩那样有害。我相 信：同 蛮荒之地不穿衣服的蒙昧人 
住在一起，较之同某种较高社会的人相处，倒会使人的情感更为纯 
洁、质朴。” ® 罗利先生在其《非洲探密》一书中 说：“ 当我们对不穿 


① Kloss, In the Andamans and Nicobars , p. 188. 

② Parkinson, “Note on the Asaba People (Ihos) of the Niger” ； m Jour Anthr 
Inst, vol xxxvi, p. 271. 

③ Forste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ii. 383. 

④ Blochmann,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vol. xli. pt. i. 84. 

⑤ Snow ， A Two Years Cruise off Tierra del Fuego « ii. 51. 

466 ' 


衣服的情景见多不怪之后，有损我们体面感的事也就比在英国时 
少得多了。” ® 温伍德 • 里德曾表述过这样一种看法 ：赤道 非洲女 
子过于暴露的“便装”并不给人以色情之感，世间再也没有像裸体 
这样天经地义、这样不可能激起情欲的东西了。还有许许多多的 
旅行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也为我们本国艺术家的经 
验所确认。杜莫里埃就曾 说过： “凡是使用裸体模特的画家和雕刻 
家，都了解这样一个事 实：再 也没有比裸体更贞洁的了。只有少数 
心理阴暗的人假装不承认这一点。这些人的“纯洁”并非正常心 
态，他们由于对模特盯得过多，已生出一些杂七杂八的念头。而维548 
纳斯本人，在她脱下衣服，走上模特宝座之时，已将她可以用来撩 
拨男子粗俗激情的所有武器，都留在身后的地上了 ，②弗 拉克斯 
曼也说过，学生们在走进画院之时，似乎都把自己的情欲同帽子一 
起挂置一旁了。 

另一方面，我们还听说，有的蒙昧人羞于穿衣服，他们把穿衣 
服看成有失体面的事。古米拉神父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使他大为惊 
诧的事。他发现，奥里诺科河畔的某些印第安人对于自己赤身裸 
体的样子并不觉得脸红，相反，当传教士把衣服分给他们（特 别是 
妇女），让他们穿上时，他们竟把衣服扔到了河里，坚持不穿。他们 
说广我们就是不穿，穿上衣服会使我们感到羞耻。”^洪堡曾对新 
安达卢西亚的柴马人做过记载。这个部落同大多数蒙昧部落一 
样，也是住在热带，对穿衣服极为反感。洪堡指出，住在热#的土 
著人都说，他们羞于穿衣服。如果强迫他们马上穿上衣服的话，他 


① Rowley, Africa Unveiled ^ p. 1-16. 

② Du Maurier, Trilby, i. 146. 

③ Gumilla ，Elorinoco ilustrado , iii.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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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逃往丛林中去。华莱士在巴西穆库拉人的一间屋子里，看 
到几个女人都是一丝不挂，而且仿佛对此全然不觉。而另一个女 
人虽有所遮身，此刻“却像文明民族的妇女脱去衣服时一样感到害 
羞”。① 

以上这些事实显然使得一般人关于“穿衣乃源于羞耻之心”的 
说法受到质疑。而如果对蒙昧人经常穿用的衣物做一个考察，我 
们对那样一种说法也会产生怀疑的。 

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支部落温顿人中，时髦的年轻女子都要系 
一条鹿皮腰带。腰带的下缘被剪成很长的毛边，每一毛边的头上 
519 系有一粒磨光的松子，而腰带的上缘和其他部位则饰满了闪光的 
小贝壳。在加勒比人中，女孩长到10岁或12岁，就要在腰间系上 
“一条布带，带子下缘拉出很多毛边，毛边上穿有各种颜色的小贝 
壳”。②冯•登 • 施泰南博士把加勒比、努阿拉瓦克和图皮族妇女 
穿用的所谓“乌鲁里” （ uluri ) 形容为一种用树木内皮做成的作装 
饰用的小三角形，刚做好时看上去很俏丽。他还指出，无论是这个 
漂亮的小三角形，还是特鲁迈人所用的红线，抑或是博罗罗人五颜 
六色的小旗，“都如同饰物一样，是要吸引人看的，而不是要避开人 
看的”。③据斯潘塞和吉伦说，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部落中，“女子只 
穿一个很小的围裙，而男子则只系一个遮阴用的穗状物。这个穗 
状物大小不一，在南部的某些部落中，如在阿兰达人、洛里查人和 
凯蒂什人中，这种穗状物一般都很小，不足以遮挡阴部。人们还常 
常在这个穗状物上涂上一种白黏土，尤其是在举行庆祝胜利的舞 

① Wallace ，Travels on the Amazon and Rio Negro , p. 357. 

② Heriot, Traveh through the Canada：;, p. 306 sq. 

③ von den Steinen ， Durch Central-Brasilien , p. 193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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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晚会上有众多男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为的就是把人们的目光 


吸引到这个部位上，而其他部落则是想办法把这个部位掩饰起来。 
这种穗状物往往同一张五先令的纸币一样大小•有的可能还要小 
一些。”®在英属新几内亚的马富卢山民中，男女都普遍系有一条 
用树皮纤维做的遮阴带。威廉森先生对此写道.•“人们看了这种遮 
阴带，都不禁会产生这样一种想 法：如 果从遮挡身体的角度来说， 

这种遮阴带完全可以省却不用，无论对男人或对女人来说都是这 
样。至于小伙子和未婚女子（包括已长大成人的未婚女子）所用的 
遮阴带，就更是有名无实了。” @ 在塔希提，库克时代的土著人都把550 
由红黄两色羽毛编成的“马罗” （ maro ) 视为一种很贵重的 礼物； 女 
性还认为，在腰间裹上好几圈布“极具装饰性”。据泽曼说，在斐 
济，女子“除了系一条芙蓉纤维的带子之外，就什么都不穿了。这 
条带子有6英寸宽，被染成黑、红、黄、白、棕等色。带子系在腰上， 
给人一种卖弄风情的感觉，使人觉得马上就会滑脱下来”。③类似 
的服饰在太平洋诸岛相当普遍。很多岛上的土著人都只是在身上 
系一条用椰子纤维或树叶编成的带子，带子下面拉出一些细条，染 
成艳丽的颜色。这种服饰以鲜明的色彩和动感的带子而显现出一 
种极为优雅的外形，给人以很美的感觉，但是，却与我们的羞耻观 
念很不和谐。据切恩说，在雅浦岛，“男人的装束，如果可以称之为 
装束的话，是极为不整的。他们只贴身穿个‘马罗，，再将一束树皮 
纤维染红附在上面，以增其色。” ® 在福斯特时代的新喀里多尼亚， 


① Spencer and Gillen, Northern Tribes t)f Central Australia , p. 683 sq. 

② Williamson, Mafulu Mountain People of British Nezt' Guinea , p. 26 . 

③ Seemann, Viti , p. 168. 

④ Oheyne * Dtscription o f Islands tn the Puci fic C)cgun ^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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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只是“在腰间和颈 h 各系一根线绳”。 x 而在其他一些群岛 
上，男人的装束只是一片树叶或一只贝壳。 

在科尔多凡，未婚女子只在腰间系一条拉有毛边的皮带，皮带 
上往往还要再装饰一些玛瑙。在南迪人中，未婚女子“只是穿一件 
很小的皮围裙，围裙上饰有珠、穗等物”。 3 据博斯曼说，在贝宁的 
-1 黑人中，未婚女子只是在腰间系几串珊瑚。在卢昆古，大多数妇女 
的装束只是一根细绳，绳上穿有一些白色的瓷珠。据巴罗说，霍屯 
督妇女只在腰间系一小小的围裙，长约七八英寸，但是，她们却把 
自己最大、最美的装饰品穿在这小小的围裙上。巴 罗说: “看来，这 
些女子是想极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其身体的这个部位上。她 
们在围裙边上系着各式各样的饰物，有金属的大扣子，有宝贝属贝 
壳，还有各种好看的东西。” ® 这位旅行家在南非还遇到过一'些布 
须曼女子，她们只是在身上系一条用羚羊皮制成的腰带，腰带前边 
被切成很多条细线。这些细线“既短又稀，根本起不到遮挡的作 
用；而这些女性，无论年老还是年轻，当她们赤身裸体地站在我们 
面前时，似乎都不觉得有什么羞涩之感”。④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我这里择取的只是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 
从这些事例来看，人们之所以穿上衣服，仿佛并不是出于羞耻之 
心，倒像是出于装饰之欲。有些作者也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更有 
人明确表示，他们穿衣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起到装饰的作用。德 


① Forster, op. cit. ii. 383. 

② Johnson, Uganda Protectorate, p t 863 sq. 

③ Barrow, An Account o f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 f Southern A fried » in the 
Years 1797 and 1 798 , t. 155. 

④ Ibid, i. 27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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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埃在谈到圭亚那的某些沿海部落时说，那里的男女大多还是处 
于赤身裸体的状态，而少数人之所以将阴部遮挡起来，则与其说是 


出于羞耻之心，不如说是出于对装饰的爱好。西姆森先生在其对 


厄瓜多尔上纳波地 K 印第安人的描述中 写道： “对所有蒙昧部落的 
人来说，衣服仅仅是一种装饰^只有那些常与文明人交往的印第 
安人，在赤身裸体的时候，才开始表现出某种羞耻感。”$冯•登 • 552 
施泰南博士也曾说过 ，巴 西中部的巴凯里人“把我们穿的衣服当作 
一种贵重的装饰品，因而对我们很是嫉妒”。②据艾尔曼博士说， 
澳大利亚南部土著人的遮阴布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装饰。福 
斯特在谈及马利科洛的土著人时 曾说： “不知那里的女人所穿的那 
一点点衣服，究竟是源于 k 耻之心，还是源于爱美之心。”在谈及塔 
纳的男人时，他又 说：“ 他们都在腰间系着一根细绳，绳子下面系有 
生姜的叶子，其系叶子的方式和目的都与马利科洛的土著人一样。 
那里的男孩子一长到6岁，大人就会给他们这些叶子，让他们系 
上。这似乎证实了我就马利科洛人所说的话，8卩：他们使用这种东 
西遮身，似乎并非出于体面的考虑。这种遮身饰物的样子与体面 
的要求恰恰相反，这使我们觉得，我们从每个塔纳土著或马利科洛 
土著身上，可以活生生地看到守护古人田园的可怕保护神。，’③帕 
金森把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的土著所用的贝壳视为一^种饰物。对 
于非洲某些地方的土著遮阴用的各种小物件，如用线绳编的小套、 
贝壳或蚕茧等，有人也是这样来看的。巴罗在谈及霍屯督男子极 
为简单的衣着时曾 说:“ 如果说他们着衣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体面的 


① Simson, Travels in the Wilds of Ecuador, p. 158. 

② von den Steinen ， op. cit. p. 190. 

③ Forster, op. cit. ii. 230, 27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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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么，这个目的似乎远未达到，因为再也没有比把这样简单的 
东西用于此处更为不雅观的事了。”®据胡特尔说，在喀麦隆的巴 
利地区，土著人无论穿什么东西，都不外乎这样两个 目的： 一是装 
饰，一是护身。如果不为这两个目的话，也就不再需要穿什么东西 
了。例如，当人们在地里干活儿时，或是在河里洗澡时，男男女女 
553就都是赤身裸体的，而且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体面。这时，如果 
有人给他们一块布，让他们把阴部遮住，他们就简直不会理解这是 
什么意思。而据胡特尔说，这些土著人并不是低等的蒙昧人，而是 
比较文明、较有智慧的民族。据哈里 • 约翰斯顿爵士说，南迪人对 
赤身裸体很不在乎，“他们穿衣服仅仅是为了保暖，或是为了装饰， 
而不是为了体面。” @ 他在另一本题为《刚果河》的书中 写道： “人们 
穿衣服首先是为了装饰，而不是出于体面。人们一开始是用些东 
西来装饰阴部，后来，当开始萌生出羞耻感之后，才用东西来遮蔽 
阴部 。”③ 

某种东西，刚一发明时可能是一种用意，到后来则可能具有另 
一种用意。因此，我们也可以 推想： 今天把衣服看作装饰的蒙昧 
人，可能当初并不是这样看的。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 
551 人们最初之所以用东西遮住阴部，主要还是出于性诱惑的缘故。 
如果说人们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戴些饰物是为了刺激异性激情的 
话，那么，他们在性中心区戴些东西，不更可能是出于这一用 意吗？ 
裸体被人们见惯了，就不会使人兴奋了，而遮饰物或半遮饰物则不 
是这样。蒙田曾问 道：“ 波皮亚发明面罩是为了把自己美丽的容貌 


① Barrow* op. cit. i. 154. 

② Johnston, Uganda Protectorate * p. 862 sq, 

③ Johnston* River Cotmo ♦ p.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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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住，但为什么却会使爱她的人觉得她更美了呢？为什么人们要 
把情欲的主要关注点层层遮住呢？ ”®对此，维雷做出了回答，这就 
是“看到的越少，想像得就越多。” ® 因此，当沃德先生问刚果土著 
人酋长那里的女人为什么不穿衣服时，他回答道 ：“越 是遮掩，人们 
就越想探个究竟。” @ 吉大港山区的准塔人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这 
里不妨一提。“从前，这里的男人曾对女人失去了爱欲，而是搞些 
歪门邪道的丑事。王后听说后，知道这样下去是不得了的，很是不 
安。于是，她劝说国王发布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所有女人从今以 
后都要穿上一个围裙，此外还规定所有男性必得文身。这样，一方 
面给男人毁了容，另一方面，又给女人的美貌增加了刺激，结果，男 
人又回到.妻子身边去了。” (5) 我们不难 想像： 在一个不穿衣服的蒙 
昧部落中，如果有人（无论是男是女）在身上系上一条色彩鲜艳的 
带子，几根艳丽的羽毛，一条穿有珠子的线绳 ，一 束树叶 ，一 个闪闪 
发光的贝壳，那么，这只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起到诱惑的作用。 
在很多赤身裸体的民族中，人们只在某些场合穿戴一些遮饰物。 
这就表明：这种遮饰物只是被用来作为性吸引的一种手段。这一 
事实对于证明我们的论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跳舞和节庆活动在蒙昧部落的爱情 
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青年男女在这些场合总是力图通过涂 
抹身体和进行修饰，来取悦于对方。同样，在裸体部落中，也有这 
样的习俗。在塔斯马尼亚人中，跳舞的“目的就是剌激男人的激 


① Montaigne, Essays, book—ii. ch 15, vol. ii. 331. 

② Virey, De la femme sous sen rapports physiologique , moral et litteraire t p. 300. 

③ Ward ，Voice from the Cottgo , p. 258. 

④ I-ewin» Wild Races o f South-Kastern 1 ndia ^ p. 11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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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这一点是他们自己说的”。一到跳舞时，女人们就要系上一些 
树叶或几片羽毛；舞会一完，则立即摘去。 ® 据说，澳大利亚土著 
人在举办舞会时，女人也要系上一些遮饰物。在澳大利亚的佩古 
洛布拉人中，人们一般都是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的。但是，在节庆 
活动中，女人则要在腰间系上一条带子。普图马尤地区的维托托 
印第安人在举办舞会之前，要在全身上下涂上各种颜色，并佩带羽 
毛饰物和项链。少数几个有衣服的人一般在这时也要把衣服穿 
上。惠芬先生在谈及亚马孙西北部的维托托人和博罗人时 曾说： 
“如果说印第安人在平日里不把穿衣服当成回事的话，节日或跳舞 
时就不同了，人们为此一定要精心准备穿用的 东西， 惠芬先生还 
说:“在他们那里，饰物要比衣服还重要。事实上，饰物就是他们的 
衣服。” @ 华莱士在谈到沃佩人时 写道： “女人在跳舞时都要穿一个 
小小的围裙，是用小珠子穿起来做成的，编得很好看。这种围裙虽 
然只有6英寸见方，但平时是从不穿的，而舞会一完，又会立即脱 
556 掉。”除此之外，她们也要在身上涂上颜色。®塔希提岛的阿里奥 
人也是这种情况。他们本是以放荡的生活、色情的舞蹈和手势而 
闻名的，但他们有时，诸如在公共场合，也系一种用铁树的黄叶做 
成的腰带，这种腰带在外形上很像秘鲁人以及南美其他部落的羽 
毛腰带。卡萨利斯在谈到南非的巴苏陀人时曾说，已到结婚年龄 
的女子“经常沉溺于跳那些怪异的舞蹈，而每当这时，她们就系上 
一种围腰，这围腰是用芦苇编成的，样式很巧”。④ 


① Bonwick ， Daily Life and Origin of the Tasmanians, pp. 27, 28. 

② Whiffen, The North-West Amazofis ^ pp. 75 » 79. 

③ Wallace» Travels on the Amazon , pp. 493 , 281. 

④ Casalis, Basutos,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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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有些民族中，只有已婚妇女才穿衣服，而未婚女 
子则是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但也有些民族正好相 反：女 子在结 
婚前要遮饰身体，而结婚之后则要脱去衣服。这种做法似乎类似 


于女子婚后要摘下饰物、剪掉头发的那种习俗。巴特发现，非洲腹 
地的很多未开化部落都有婚后不再穿衣的情况。在澳大利亚的很 
多地方，年轻女子都在腰上穿有一种围裙，是由腰带下面悬着的一 


根根带子构 成的。 但是，当她们结婚后，或是生孩子后，就不再穿 
了。巴林顿就曾说过，在新南威尔士植物湾一带的土著人中，“少 
女们都穿有一种小围裙&围裙是用负鼠或袋鼠的皮做成的，切成 
一条条带子，从腰间垂下，有几英 寸长。 但是，到长大结婚后，就不 
再穿了。”$据麦吉利夫雷讲，在托雷斯海峡的很多部落中，妇女们557 
都穿一种用树叶做的短裙，裙子的上端结为一条腰带。编这样的 
东西是很费工的，但编好后“主要是给年轻女子穿用，而且，主要是 
在参加舞会时才穿”。不过，在这种裙子里面，通常还穿有另一种 
遮饰物在巴西的图皮部落中，女孩子一长到可以结婚的时候， 

“人们就在她的腰上和两个手臂上系上几道细绳。系上这种细绳， 
就表示自己是处女。谁若不是处女还系有这细绳，人们就会吓唬 

她说，邪魔会把她带走的。 . 人们发明这种做法，不会是出于让 

女子在婚前保持贞洁这样一种意图，因为这种线绳也有断了的时 
候，而人们对此并不害怕，再说，当地人也不把失贞看成一回 
事。” ® 在蒙昧部落中，男女儿童在青春期之前赤身裸体的情况甚 
为普遍，而且，那里的气候也都允许这样做。当他们开始穿上衣物 


① Barrington , History of New South Wales, p . 23 sq. 

② Macgillivray , Narrative o f the Voyage of H. M, S. ii . 19 

③ Southey , History of Brazil , i . 24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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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也正是开始戴各种饰物的时候。而这样做，除了想使自己 
558能够迷人之外，可能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 洛曼曾讲过这样一个 
有趣的 情况： 在萨利拉人中，只有妓女才穿 衣服； 而据说她们之所 
以穿衣服，是想以遮遮掩掩来吸引异性。 

同使用饰物的情况一样，在蒙昧部落中，对衣服的使用据说也 
是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普遍。魏茨教授就此 说道： “假如衣服是 
源于人们的羞耻之心的话，那么，应当说女性比男性更离不开衣 
服，但情况却不是这样。” @ 据洪堡说，在美洲的加勒比人中，男子 
在穿着上往往比女子更显得体面。据说，上阿萨姆地区的那加人 
也是这样。巴特还特别提到非洲的蒙昧部落。他 说：“ 我发现，很 
多蒙昧部落都认为，男人比女人更需要穿衣服，尽管这种衣服可能 
很简陋，遮不住身体。” ®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的蒙昧部落中是否 
普遍，是很令人怀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因女性的赤身 
裸体而指责男性自私。蒙昧部落中的夏娃同样也是可以折树叶为 
衣的。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 一点： 蒙昧部落的男男女女对阴部 
加以照顾或加以突出的方式，并不只是穿衣遮身这样一种。在太 
平洋的很多群岛上，人们都要在阴部做文身。有的地方，这一部位 
的文身做得又繁又密，使人从远处看去，以为是穿了衣服。有人曾 
根据这类情况提出，在没有衣服的条件下，文身满足了人们追求体 
559 面的要求。但是，文身的主要目的却不在此。瑞德尔在谈到当地 


① 卡斯滕博士认为，图皮人的这种线绳是一种巫术用品。当一个女子在进人成 
年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期，人们就给她系上这种线绳，目的是为了给她驱邪。 

② Waitz*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y t p* 300. 

③ Barth, Ret sen ^ ii.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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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宁伯人和帝汶劳特人时还说，青年男女常常根据规定，剌去阴 
毛，这样做不是为别的，只是为了让异性更清楚地看见。 

男女两性的性器官之所以要经受某种切割术的处置，其目的 
往往是为了使它能对异性更具吸引力。有人曾明确指出，在婆罗 
洲达雅克人中，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中所流行的一种阴茎穿孔术（术 
后还要在孔中嵌以合适的饰物），就属于这种情况。它的目的在于 
增强女性的性欲，因此受到女性的高度赞赏。那些多次接受过这 
类手术并能在阴茎上嵌有多种饰物的男子，尤其为女性所追求。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不大容易被看到的切割形式，如澳大利亚的 
“下切术”即是一例。这种切割术一般是在青春期进行，具体做法 
是将尿道下壁切开，使其自下而上完全裂开。这道裂口有时可直 
达阴囊处，有时则仅达半程。人们对这种切割形式曾提出很多解 
释。关于它的意图，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 ：为了 减少受孕机会，以 
限制人口增长。但是，关于这种做法的起源，人们则无法确知。马 
修先生根据笔者的一种看法，曾提出这样一种 观点： 这种切割术的 560 
目的在于修饰，在于突出阳刚之气。马修先生为了证明其观点，曾 
援引了他人的一段记述，说的是在澳大利亚中部，每当举行“下切” 
仪式时，都有一些已做过一两次“下切”手术的年轻男子自愿站岀 
来，让施术者把自己的切口延伸到尽头。这说明延伸切口是一件 
引以自豪的事。一个青年男子，只有经历了这一手术，并成为“库 
尔皮” （ kulpi ) 之后，才被人看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男子汉”。在迪 
埃里人中，只有“库尔皮”才享有在女人面前展现裸体的特权。马 
修先生还说，在实行“下切术”的地方，女人也都必须做“内切术，’， 

即将阴道口强行割破并拉长。马修认为，“内切术”是由男子实行 
“下切术”所连带产生的一种结果。事实上，正如罗思博士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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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内切术”只通行于男性实行“内切术”（即“下切术 ”） 的地 
区，这二者同属婚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不过，他又说，男性“内 
切术”可能是因女性“内切术”所导致的。他说 ：“将 女性的会阴部 
561 割破，最初可能是为了男性的方便，后来，对女性的这种切割处置 
就渐渐用以表示女性在房事之乐方面的适应、能力或经验。而根 
据某种拟态原则，男性身上也被加以某种相似的标志，用以表示男 
性方面也具有相应的适应性”。①即使从这一理论来看，男性“下 
切术”和女性“内切术”，最终都是源于异性的偏爱。这种偏爱先是 
某一性别对另一性别实行这种切割术的偏爱，而后，另一性别也对 
这一性别的切割术产生了偏爱。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男子 
一达到婚龄，即要接受半阉割术。据芬什博士说，这样做有两个原 
因，一是为避免患睾丸炎，二是由于当地女子认为，男子经受这种 
处置之后才更英俊、更动人。这种习俗也盛行于汤加群岛的纽塔 
布塔布岛。 

在对性器官的各种切割处置中，实行最广泛的就是包皮环切术 
了。实行这一做法的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所有民族，居住在非洲西 
海岸的大多数部落，卡菲尔人，东非地区的几乎所有民族，信仰基督 
教的阿比西尼亚人、博戈人、科普特人，马达加斯加的诸多部落，黑 
非洲腹地的部落，以及芒贝图人和阿卡人。在澳大利亚、美拉尼西 
亚的诸多海岛、印度群岛以及波利尼西亚，包皮环切术的实施也很 
普遍。此外，这种做法在美洲的一些地方，如在尤卡坦半岛和奥里 
562 诺科河流域，以及巴西里奥布朗库地区的某些部落中，也可以见到。 


① Roth, Ethnological Studies among the North-WestCentral Queensland Abo¬ 
rigines ,p. 17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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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犹太人、穆斯林、阿比西尼亚人以及另外几个民族之外，包皮环 
切术都是在男孩子长到成年时才实施的。实行这种做法的民族，都 
把这看作是结婚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在这些民族中，“没切过 
的”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女子往往不愿与这样的男子性交。 

关于这一习俗，人们已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很多人相信的 
一种说法 是：这 种做法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但是，正如安德烈所指 
出的，实行包皮环切的民族和不实行环切的民族，长期毗邻而居， 
而他们在身体状况上却没有什么差别。斯图特则说过，在澳大利 
亚，“人们会在两个实行这种习俗的部落之间，遇到一个不实行这 
种习俗的部落而且，正如斯宾塞所说，包皮环切术并不存在于 56 3 
世界上最讲究干净的民族中，而是普遍实行于最不讲究干净的民 
族。例如，在赫雷罗人和贝专纳人中，男孩子都要做包皮环切，而 
据说这两个民族的卫生习惯都极差。看来，包皮环切术似乎同人 
们对性“不洁”的迷信恐惧更有关系。帕塞尔先生曾经说过，在澳 
大利亚实行包皮环切术的部落中，“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已做过 
包皮环切的年轻人，都不从本部落未经历此种仪式的男孩那里拿’ 

取食物。如果不实行包皮环切的部落有人来访，这里的人则不愿 
在他在场时吃东西，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干净。”②同样，在斐济，未 
做过包皮环切的年轻人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因此不能给酋长送食 
物。在奴隶海岸讲约鲁巴语的各民族中，人们把包皮环切术称为 
“救命之术”。穆斯林认为包皮环切术具有一种“净化”作用 ：经过 
这一割，“男孩子就变干净了，能举行宗教仪式了，能进入清真寺做 


① Sturt, Narrative o f an Expedition into Central Australia , ii. 140. 

③ Purcell, “Rites and Customs of Australian Aborigines." in Verhundl. Berlin¬ 
er Gesellsch, Anthrop. 1893 p. 287. 


479 



祷告了”。 ® 

就我看来，在对包皮环切这一做法所作的各种解释中，最令人 
满意的一种说法是 ：做了 包皮环切术，男孩子就立即具备了性成熟 
的外观，成为大 人了； 或者说，获得这种外观之后，就可以生儿育女 
了。这时，长大待嫁的姑娘也就没有理由不嫁他了。由此看来，我 
们也可以把包皮环切术视为吸引异性的一种手段，不论是有意而 
561 为，还是无意而为。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塔纳岛，人们切割包皮的方法是左右各 
留一翼，由此在下端形成两个小团。人们认为，“切口越大，就越能 
使男孩成为一个大男人”。②冯•登 • 施泰南博士说，巴西人是将 
包皮拉长并系上，这种做法与环切术的效果相同，因此可能也是出 
于同样的动机，虽然他认为这种做法也可起到防止蚊虫叮咬的作 
用。在帕温瓦印第安人中，未婚男子特别爱做这种切割术。 

在非洲的很多民族中，以及在马来群岛和南美的某些部落中， 
女孩子也要经受一种环切术，而这种环切术同样也被视为婚前必 
不可少的一项准备工作。还有一些民族，他们有另一种风俗，不是 
割去阴蒂和小阴唇，而是使其扩长，常常扩得很长。这种非正常状 
态甚至被认为是超常的美。关于本地的波纳佩人，芬什这样写道： 
扩长和悬挂内阴唇，对于女孩和妇女来说，是一种独特的诱因。这 
种习俗也存在于其他民族，如霍屯督人中。一位德国传教士在谈 
到德兰士瓦北部巴文达人的这一做法时曾说，这在女子的婚事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年轻男子在交付聘礼之前，总要先®法核 

① Ploss-Renz* Das Kind » ii. 147. 

② Gray，“Some Notes on the Tanne'se ， ” in Report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Aus¬ 
tral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held at Hobari, in 1902 ， p.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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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他就此事所了解的信息的准确性。据说，“阴唇越突出，就越让 
人喜欢。” ® 

在裸体部落中，女性所展示的某些姿态或许也可被视为与性 565 
中心直接有关的吸引异性的方法。例如，女性坐在地上的某些姿 
势，就被视为羞涩的标志。而做出这些姿势的目的，则无疑是要将 
某些被人看到后会引起不快的东西隐藏起来。但同时，这些姿势 
也隐含着对某些事实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展示，则很难说是反映 
了一种尚未冲淡的羞涩。掩饰与诱惑之间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 
而卖弄风情也与羞涩十分接近。斯特林在谈到澳大利亚的某些土 
著人时曾 说：“ 人们几乎总可以发现，营地中的女性，特别是年轻女 
性，在被人看到自己一丝不挂的裸体时，总会以各种姿态展示出一 
种明显的羞涩感，如果说这可以被看作她们对自己的裸体状态已 
有所意识的话。” © 艾尔曼博士说，在很多土著人中，除了脸部之 
外，男女青年对自己的身体最感自豪的部位就是阴部了。 

M •雷纳克表示，很难相信进化过程会把某种情感变成截然相 
反的东西，例如会使羞涩感产生于某种“露阴癖”。很多读者也可 
能持有他的这种怀疑之见。有人可能 会问： 既然人们最初是把衣 
服用作一种诱惑，后来又何以会从体面出发，要求大家都得穿上衣 
服呢？毫无疑问，正如人人都知道的那样，羞耻之感是与穿衣遮体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住在温暖气候中的民族，尽管穿得很少 
很少，但如果让他们一丝不挂的话，他们也会感到极为害羞的。在 


① Wessmann , “Reife-Unsitten bei den Bawenda in Nord-Transvaal, ，’ in Verhan- 
dl. Berliner Gesellsch . Anthrop. 1896. p. 363. 

② Stirling, in Report o?t the Word of the Expedition to Central Australia, pt. 
iv. p. 3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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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曼群岛南部的部落中，女性都很害羞，即使在同性人面前，她 
们也不会脱去其用树叶做的围裙。斐济人“虽然几乎都是裸体的， 
566但却有很强的羞耻感，认为将身体裸露出来是极不体面的。不论 
是男是女，一旦被人看到没穿‘马罗’ （ maro ) 或‘利库 ’（ Hku )， 就可 
能会被处死”。®在帛琉群岛的岛民中，如有男子擅人妇女洗澡之 
处，这些妇女就享有不受限制的特权，或打或罚，任由其便，还可以 
在现场将这男子打死。在有些澳大利亚部落里，女性穿衣不多，而 
这些女性洗澡时，都要避开人们的视线。在努卡希瓦人中，女性虽 
然只穿很少一点衣服，但却是衣不离身，就连最轻佻的女人也不会 
答应把这衣服 脱掉； 至于男人，虽然只在包皮上系一线绳，但一旦 
线绳脱落，则极感羞涩。据莫斯利说，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人们 
在换遮身用的贝壳时，总要匆匆忙忙地把阴部挡住。他们显然觉 
得，露出阴部是“很不体面或很不合宗教之规”的事。 ® 但是，这类 
事例并不一定就说明：我们今天出于体面的需要而穿的衣服，在最 
初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被人们所采用。我们从其他角度也可以 
很容易地解释这些事例。 

福斯特曾正确地指出 ：“羞 涩意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 
可有不同的表现。” @ 在阿拉斯加的法兰西港，妇女在嘴的下唇上 
都插有一种饰物，突出于嘴唇有两三英寸长。拉比鲁兹在谈到这 
一习俗时 说：“ 我们有时劝她们把这一饰物抽出来，她们虽同意了， 


① Wilkes, Narrati-u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during the 
Years 1838-1842, iii. 356. 

② Moseley，“（）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admiralty Islands,” in Jour. Anthr. 
Inst. vi. 398. 

③ Forster, op. cit. ii.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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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很不情愿，她们所表现出的那种难为情的样子，就跟欧洲的女 
性露出自己的胸部时一样。” @洪堡也曾 说过： “亚洲某些地方的女 
性连手指尖都不得露出，而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女子只要系上一 
条两英寸宽的带子，就认为自己已经远不是赤身裸体了，其实，只567 
要在皮肤上涂上一层颜色，就连这条带子都不是非系不可的。如 
果从家里出来时，没有涂上这种颜色，则是有违加勒比人体面之规 
的大事 。” ® 在汤加 ，一 个男人如果没有做过文身，则被视为很不体 
面。而一个总是戴着面纱的穆斯林妇女，如果不戴面纱，则会显得 
满面羞红。在中非的图博里人中，女人只在腰间系一条很窄的带 
子，带子下面系着一束嫩枝，垂在身后。假如这嫩枝掉下来了，女 
性就会感到特别难为情。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的土著人总是小心 
翼翼地遮掩着膝盖；如将膝盖露出，则被视为极不雅观的事。在中 
国，女性必须将双脚紧紧裹起来，不得让除丈夫之外的任何男人看 
到；即使说话时谈到女人的脚，也是很不文雅的，而在正统的绘画 
作品中，女人的脚总是被衣裙遮着的。 

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说明 ：人们 的羞涩感往往是因俗而异的，具 
有很大的相对性。如果一个地方有文身或用颜色涂身的习俗，那 
么，谁要是不文身或不涂身，就会感到很难为情。如果某个地方的 
女性都有戴面纱的习惯，那么，人们就觉得每一个正经的女人都必 
须戴面纱。如果某个地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因由把脚、膝盖或 
指尖遮了起来，那么，他们的羞涩感就使他们一定不能把遮着的地 
方暴露出来。从这些事例来看，谁也不会怀疑：是穿衣导致了羞涩 


① La Perouse ,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ii . 142. 

② v.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 vi. 12 a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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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不是羞涩感导致了穿衣。否则，难道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天 
之所以穿鞋，其最初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光脚走路会感到难为情吗？ 
诚如贝恩所说，羞涩感“可被解释为一种害怕，怕被別人责怪，怕被 
568别人觉得不好”。 ® 习俗是一个暴君，它用谴责、羞辱、蔑视等方 
式，对违反习俗规则的人进行威胁。无论某一习俗的基础是什么， 
也无论这一基础是怎样的无足轻重，人们总是会对明显违反这一 
做法的人加以反对或嘲弄，其原因很 简单： 这种做法是不合常规 
的。巴隆达族的年轻女性对自己衣不遮体的样子毫无知觉，可是 
她们一看到利文斯通手下人裸露的后背，就会笑弯了腰。利文斯 
通说 ：“使 我手下的人感到恼火的是，这些年轻女性一看到他们的 
后背，就忍不住大笑，因为巴隆达族的男子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在 
腰间系有一根带子，前后各系有一块皮子。”②风俗习惯在其演进 
过程中还可能渐渐同宗教联系在一起，因而较之过去更对人的行 
为具有约束力。据说，在斐济，有这样一位酋长•同他的所有同胞 
一样，他也只在臀部系有一小块布，当地称之为“马希” （ mas i )。 但 
是，当他听说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都不穿衣服而 a 还崇拜某些偶 
像时，他轻蔑地惊呼道 ：“不 穿马希•还装着信神！佩舍尔也说 
过：“假如费尔干纳地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出席我们的舞会，看到 
女人们裸露的肩膀，看到男男女女半搂半抱的情景，他就会对安拉 
长期忍受的痛苦默默地感到惊愕。安拉不久前刚把火和硫磺倒在 
这罪恶和不知羞耻的一代男女身上。”④ 


① Bain ， Emotions and the Will , p. 211. 

②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 p. 305. 

③ Williams, quoted by Peschel, Races of Man , p. 171. 

④ Ibid.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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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如果人的外阴部通常都是遮蔽着 
的话，那么，假若有谁违反了习俗的这一规则，将它暴露在外，就会 
引起人们的一种羞耻感。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人们对这种暴露 
所感到的羞耻。人们的性羞涩导致人们要将性功能掩饰起来，而 
当人们看到身体中使人立即想到这种功能的那个部位时，就会触 
及这种性羞涩。当然，如果人们对裸体见得习以为常了 ，一 般就不 
是这种情况了。但如果人们对裸体不是习以为常的话，就另当别569 
论。这一解释似乎与衣服最初乃是一种诱惑物的说法有些矛盾。 
如果说，性羞涩感使人们禁止暴露身体中通常遮掩的那个部位，因 
为该部位与性功能有关，那么，当有人在原来裸露的那个部位穿上 
诱惑性的衣物时，人们为什么不以同样的理由对此加以禁 止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 ：性羞 涩感对于含蓄的引诱和粗俗、公开的挑 
逗是加以 K 别的。前者是使人愉悦的，因而不使人觉得害羞；而后 
者是令人厌恶的，因而被视为可耻。但是，什么是羞涩感所允许 
的，什么是它不允许的，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一成不变的、规定 
得清清楚楚的界限。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世界 h 既有一些 
裸体的蒙昧人羞于穿 h 衣服，也有一些穿有衣服的蒙昧人对于赤 
身裸体并不感到害羞。一切都要看人们对什么感到震惊，对什么 
不感到震惊。 M •雷纳免曾说，导致人们避免赤身裸体的羞涩感与 
导致人们把衣服作为吸引异性的一种手段的那种情感是截然相反 
的。而从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对。避免令人不快 
与尽量让’人喜欢，这两者并不是格格不人的。 


我们在本章及前一章中所谈的观点，似乎与现代人类学的明 570 
显倾向相左。他们在研究蒙昧人的习俗时，总是倾向于寻找其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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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II Hi 根源。应当说明的是，我对这种倾向是 

mi ' lL/o we 毕治做的研究工作使我相信，很多习俗的根 
源，都在于人们对巫术的信奉。而我们以前研究习俗时，从来不曾 
追溯这方面的原因。而且，我也不怀疑，在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做 
法的起源问题上，迷信观念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更 
大。但同时，我们也应看 到：性 冲动要比迷信观念更为原始。因 
此，我们没有权利在没有直接根据的情况下，就假定 ：今天 被我们 
看作性刺激的东西，最初则有另外一番用意。即便我们现在了解 
到确有这种情况，它从一开始也仍具有性刺激的作用。人们在身 
上佩带的东西，既可以是一种咒符，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饰物。而蒙 
昧部落的女性所穿的围裙，也可以兼有遮羞和增加魅力的双重意 
图。 

有人争辩说 ：蒙昧 部落的女子是不会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以 
赢得异性青睐的，除非她们享有很大的择偶自由，而蒙昧部落中一 
般是没有这种自由的；由此看来，那些被解释为以吸引异性为目的 
的习俗，必定另有一番用意。但是，这些说法都有问题。尽管男子 
可以强行占有他们所喜欢的女子，但他们并不是对女人的情感漠 
然处之，也不会对女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无动于衷。再者，有的地 
方虽然不让女子选择自己的丈夫，但女子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情人。 
有的地方虽然在婚事上不征求女子本人的意见，但女子仍可以通 
57] 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婚事的进程，甚至在父母违背自己意愿时， 
还可以想方设法解除父母强行包办的婚姻。事实上，蒙昧部落的 
女子往往享有很大的择偶自由。我们有理由设想，在更为原始的 
条件下，女子的择偶自由要比在较高的文化阶段上更大一哩„我 

们将在以后的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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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t : 昌 
八类的牲迭择 

所谓人类的性选择，指的是男人或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所做的选 
择。从“求偶”和“吸引异性的原始方法”这两章中，我们已了解到人 
们为使自己对于异性更有魅力而采取的种种方式。现在，我们将撇 
开求偶的问题，转而讨论影响人们择偶的某些因素，诸如女性对男 
性力量与勇气的钦佩、美的刺激作用、感情以及现实的考虑。 

达尔文曾经指出，在低等脊椎动物中，雌性往往显得特别偏爱 
那些“最有活力、最有勇气、最有精神的雄性”。这种偏爱的由来，用 
自然选择理论是很容易说明的。人类女性对于阳刚之气和勇猛精 
神，也有一种本能的钦佩感。斯库克拉夫特曾传抄过一首北美印第 
安民歌，在这首民歌中 ，一 位少女对于她心目中的情人有如下 描述： 

“我的情郎啊—— 

他身材魁梧， 

有如高山挺立的青松； 

他步履矫健， 

有如昂首阔步的 公鹿； 

他黑发 飘拂， 

有如凌空飞掠的 山鸟； 

他目光锐敏， 

有如盘旋觅食的 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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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勇猛无畏， 


心怀博大而宽广； 


他双臂有力， 

在搏击中显得更加强健！ 

2 在马达加斯加，有这样一个 传说： 从前有一位美貌的公主, 
很多王子都想占有她，并为此而刀戈相见。但是，公主却将这些 
王子统统拒之于门外，偏偏看上一位年轻、英俊、勇敢、强健的 
青年，将他选作自己的情侣。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居住着萨卡拉 
瓦人。据说，在他们那里， 一 个年轻人要想娶亲，就必须经过一 
番测试，以证明其是否合格。测试的具体做法 如下： “首先，年 
轻人被带到一个精明的长矛投手面前，与之相隔一定的距离。随 
后，投手便将一根根长矛向他掷去。按要求，年轻人必须接住投 
来的每一根长矛，而且正好夹在手臂与肋侧之间。如果他面露惧 
色或稍有闪失，则会被人看不上眼。如果他面无惧色，又能夹住 
掷来的每一根长矛，就会立即被选为‘意中人，。”②在托雷斯海 
峡西部诸岛上，“过去曾有一种习俗，即每逢偷袭活动得手之后， 
人们都要举行庆功舞会。对于已经达到婚龄的姑娘来说，这种舞 
会极富刺激。如果哪个小伙子能带回亲手砍下的人头，刺激就更 
大了。”哈登博士获悉，猎头习俗之所以在过去盛行一时，一个 
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对于相邻的新几内亚内陆上仍旧实行的猎 
头习俗，人们也做了同样的解释。 ® 无独有偶，戈麦斯先生也常 


① Schoolcraft , Archives o f Aboriginal Knowledge > v. 612. 

② Stbree, The Great A frican Island . p. 251. 

③ Haddon, in Reports oj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t v.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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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达雅克人讲，“一些年轻人之所以急于猎取人头，带回家中， 
就是因为女人对于那些能够猎取敌人首级的勇敢男性特別偏 
爱 。”® 据说，在台湾的蒲嫩人中，“一个人如果不去猎取人头， 
就只能挑选不太漂亮的女子为妻，而那些蛮族美女总是要找一个 
能够证明自己勇猛无畏的年轻人为夫。”②在安加米那加人中， 
女性挑选丈夫时看的是“肌腱”和功绩。现在，那里的“年轻人 
对英国人甚为怨恨，因为英国人禁止他们再搞偷袭活动，这就断 
了他们建功立业的途径，也害得他们讨不上老婆。”③ 

我们在本书前面曾谈到这样一些事例：一个女人在同时面对几 
个男人的竞相追求时，总是挑选其中最勇敢、最能干的男人做自己 
的丈夫。在东澳大利亚腹地达令河畔的土著人中，对女人的争夺是 
打仗的主要意图所在。米切尔少校在谈到这些土著人时曾 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土著妇女颇能自持，她们总是表现出女人的一个普 
遍特点一一偏爱勇者。在每打完一仗之后，如果发现丈夫败逃，她 
们并不一定要去追寻，而往往投奔那些打了胜仗的人。”@女人欣赏 
男性所展示的力量，即使这力作用于她们自己。据说，在斯拉夫社 
会的下层人中，妻子如果不挨上丈夫的一顿打，心里就不好受◊在 
匈牙利的某些地方，农妇只有挨上丈夫的一记耳光之后，才会认为 
丈夫是爱自己的。在意大利的卡莫拉帮会中，女人如果不挨丈夫的 
打，就会把丈夫看成傻瓜。哈夫洛克•埃利斯博士认为，大多数妇 
女在看了鲁本斯的油画“劫走萨宾女人”之后，都会重复一位妇女所 


① Gomes, Seventeen Years among the Sea Dyaks of Borneo, p. 73, 

② Davidson, Island of Formosa , p. 569. 

③ Prain，Angami Nagas”，in Revue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 •s v. 492. 

④ Mitchell » Expeditions into the Interior of Eastern Australia , i.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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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 的话: “我觉得那些萨宾女人乐于被人那样劫持。” ®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想到，女性对于男子力量与勇气的本能 
性钦佩，乃是出于一种自然选择。一个强健、勇敢的男人往往也会 
有强健、勇敢的孩子。不仅如此，同一个身体虚弱、性格怯懦的男 
4 人相比，一个强健、勇敢的男人更能保护好自己的后代。同时，正 
如埃利斯博士所提示的那样，女性对男子力量的欣赏可能同这样 
一个事实有关，即男子在性爰上比女性更为强烈，而肌力的展示则 
是“体能在视觉上的表现” 

男子的力量是与男性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曾说，人类 
的美首先是对男子具有诱惑力的女性特征，而对于男性的美，一般 
女性并不在意。但是，这种对美的理解似乎太狭隘了。我们可以 
把人体美界定为那些倾向于唤起审美感受的体质特征。但是同 
时，这些特征，或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特征，也具有一种刺激异性性 
本能的倾向。在这一点上，男女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求一位少女 
在阿多尼斯③和赫拉克勒斯 ® 之间择其一，而她又选择了后者，那 
么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是因为对少女来说，力比美更具有魅 
力，而且还因为，同阿多尼斯的种族之美相比，少女更喜欢赫拉克 
勒斯的阳刚之美。还有人说，在原始部落中，人体美并不会引起性 
刺激。但是，据一些有权威的观察家所提出的报告来看，情况恰恰 
相反。 M . 朱诺就曾说过，在南非的聪加人中，男人们更喜欢追求 


① Ellis ,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ii) Analysis of the Sexual Impulse ， 
p. 75. 

② Ibid. (vol. iv)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p. 191 sq. 

③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译者 

④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一译•‘海格立斯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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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姑娘，而不是追求丑姑娘。温伍德•里德也说过，西非的男 
人常常在一起谈论当地女性的美。“在班巴拉，女人展现出的姿色 
常使男人大为倾倒。” ®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年轻人对美女甚有兴 5 
趣，以致有的姑娘竟为全村的年轻人所追求。” @ 在塔希提，库克曾 
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女人，她们对美的偏爱胜过对实际利益的追 
求。在昆士兰北部，土著妇女喜欢男性的英俊面孔。“她们特别留 
意男人的眼睛。她们喜欢看到一种坦诚、开朗的表情，或者更准确 
地说，一种含有几分野气的表情。” ®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 
哪个民族的人能对异性所展示的人体美无动于衷。但是，尽管如 
此，对于什么是美，各民族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休谟 说过： “美在 
实体本身方面并没有一定的特征。它仅仅存在于审视事物的心灵 
之中，而每一个心灵所感受到的美都是不同的。而，对于什么 
是美，除了个人爱好的差异之外，也还是有一些为很多民族所公认 
的体质特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特点是什么，然后再来分 
析一下美对于性本能所产生的刺激作用。 

首先，全人类有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 
的。人体某些外在特征的健全发展对于人类机体是十分必要的， 
而这些特点也被普遍视为人体美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此相反，身 
体的畸型、形体的不匀称以及明显的疾病或衰老迹象，则有损于 
人的外貌。人们还把人体美划分为男性美和女性美。尽管世界各 
民族对男性美和女性美的构成有不同的看法，但也仍有一些基本 


① Henry , L’dme d’un peuple a fricain , p. 199. 

② Speiser ，Two Years with the Nativ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p. 235. 

③ Lumholtz, Among Cannibals » p. 213. 

④ Hume ，Philosophical Works, iii.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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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之处。一个堪称很美的人，必须是男性或女性的标致样 
板。 

男性机体以肌肉系统的发达而著称，女性机体则以脂肪成分 
6 的发达而著称。人们认为，发达的肌肉可以使男性更为健美，而 
丰满的形体则可以使女性更富姿色。甚至还有不少人欣赏女性的 
肥胖。据洪堡所述，圭亚那的土著居民在谈到一个女人的美貌 
时，常 常说： “她长得很胖，前额也很窄。” 一位去过吉尔吉斯的 
旅行家发现，当地对于女性美的评价是以脂肪的多少而定的。 
“人们在描述自己爱妻的姿色时，总要大谈特谈其丰满的体 
态。”①在汤加人看来，“一个完美的女人一定要长得很胖，这是 
一个美女断不可少的。”②据利文斯敦所述，马科洛洛妇女为了 
使自己肥胖、漂亮，常喝一种叫做“波亚罗阿” （ boyMoa ) 的特 
制饮料。在西撒哈拉的特雷萨人中，妇女总是食用大量牛奶和黄 
油，以使自己更加楚楚动人。在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中，“男人娶 
亲之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妻子关在一个小屋里，使其不得 
活动，直至养到最美时为止。按照伊博人的审美情趣，这就是 
说，要使新娘胖得不能动弹，方才罢休。，，③在加那利群岛的关 
切人中，新娘在出嫁前，须卧床30天，同时喂以大量用于增肥 
的食物。这是因为，在当地，谁也不想娶一个瘦女人为妻。 

不过，女性最显著的第二特征还在于丰满的臀部和乳房，因而 
这些部位也就被看作女性美的主要特色。楚克奇部落的男人在夸 


① Spencer , Descriptive Sociology , Asiatic Races, p. 29. 

② Thomson, Savage Island , p. 203. 

③ Allen and Thomson,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the River Niger，in 
1841 , i. 238. 

492 


赞自己钟爱的情人时，“首先要提到她的力气和身材，然后是讲她 
的肥胖，再接下来就要说到宽大的骨盆，直至讲完这一切之后，才 
提及她那秀美的长发、浓重的眉毛和红润的脸庞”®。在汤加人看 
来，一个美女必须要有异常丰满的臀部、大腿和胸部。比属刚果的7 
瓦雷加人“喜欢看到……女性丰满的乳房在行走时左右摇摆的样 
子；他们还很欣赏女性发达而隆起的臀部”@。同样，卡菲尔人和 
霍屯督人也很着迷于当地女性长垂的乳房。在有些部落中，女性 
的乳房显得异常硕大，因此，当这些女人背着孩子时，喂奶的方式 
通常都是把乳房甩过肩头。在加蓬的姆蓬圭人中，即使是一些很 
年轻的女子，“也极力效法年长的妇女，以期有一对长垂的乳 
房。” ® 在英属中非约翰斯顿堡附近的土著居民中，人们对髙耸的 
乳房十分赞慕，为了有这样一对乳房，“姑娘们便从身后用线绳紧 
紧地系在胸前乳腺的上缘，以使乳房突出。” ® 在巴布亚的民间传 
说中，美女的显著标志便是一对挺立的乳房。在欧洲，正如埃利斯 
博士所说:“人们对（乳房）这一■部位极为看重。因此，虽有禁止暴 
露身体的通例，但乳房部位却享有例外。从狭义上讲，对于一位身 
着盛装的欧洲妇人来说，乳房是唯一可以或多或少暴露在外的部 
位。此外，紧身衣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展示胸部和臀部的方式。 
同时，紧身衣还使女性的腰身更显纤细。领口较低的衣服则充分 
显示出脖颈的长度。而细腰和长颈同样也是女性的特点。不过， 


① Bogoras > Chukchee, p. 36 sq. 

② Delhaiset Les Warega ■, p. 169 sq. 

③ Reade ， Savage Africa ^ p. 74. 

④ St annus ， “Notes on some Tribes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l. 317. 

⑤ EJlis, op. cit. (vol. iv. )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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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人却认为，完美的女性“一定不能有腰”，假如这方面有缺陷， 
8则须用衣物加以掩饰。在欧洲，女性身高较男性平均大约低5英 
寸， ® 肩膀也没有男性宽。如果一个女人人长得又高又壮，就会显 
得很笨拙。而高个子、宽肩膀则是男性美的理想体型。 

此外，美还有民族标准，这就因族而异了。在白种人看来，扁 
平、凹陷的额头似有损于容貌的美观，而“奇努克人的理想容貌则 
是从鼻尖到头顶呈一条直线。”®如果一个欧洲姑娘长了一个又小 
又扁的鼻子，就会在生活中平添很多苦恼，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 
贝 IJ “对欧洲人的尖鼻子大加嘲笑，称之为‘斧鼻，。他们喜欢的是自 
己那种又宽又扁的鼻子。” ® 塔希提人常对传教士约翰 • 威廉斯 
说: “英国那些当母亲的把孩子们的鼻子拉得太长了，简直吓人，真 
是太糟糕了。” ® 我们欧洲人欣赏雪白的牙齿和红润的脸颊，而交 
趾支那国王的一位侍从在谈起英国大使夫人时，则显得很轻蔑，说 
她的牙齿白得像狗牙，而皮肤红得像马铃薯花。据帕拉斯所述，在 
9 中国北方，人们欣赏具有满族脸型的妇女。所谓满族脸型，指的是 
大宽脸、高颧骨、阔鼻子和大耳朵。在欧洲，各民族的审美标准也 


① Ellis，Man and Woman , p. 46 sq. 世界各地的民族并非都是 如此。 库克在谈 

到乔治王海峡的土著居民时，曾说，女人在身材、肤色和体型上几乎和男人差不多，因 
此不易辨别男女。 ro r/ie Paci / i’c Ocean ， ii . 303) 据埃利斯说，在塔希提人中， 
男女之间在身材上的差异不像欧洲人那样大 （ •Po/jyrjeWaw , i . 81 )。 狄奥 

多 • 西库卢说，高卢妇女同男子 一 般高 （Bibliotheca historica ， V . _32. 2) ， 弗里奇在谈到 
南非的 布须曼 妇女时，亦如是说 （Die ， p. 398) D 据鲍尔斯 

所述，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斯蒂卡人中，女性比男子“更高更壮，处处也更受尊敬” （了 
of California , p. 244) 。 

② Bancroft , Native Race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 221. 

③ Palmer, “Notes on some Australian Tribes” ， in Jour, Anthr. Inst. xiii. 280 

note . 

④ Williams, Narrative of Missionary Enterprises , p.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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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邦贝曾说 ：“对 于一个朴实的佛拉芒人来说，他虽然从未 
研究过美术，但却认为鲁本斯画笔下的女性，其体态是世界上最美 
的。当然，我们最赞赏的还是苗条的身材。即使是拉斐尔所画的 
人物，也显臃肿了一些。但是，我们不要因而嘲笑佛拉芒人。如果 
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世界上每个人，每个民族，对于什么是 
美，都有各自的看法。” ® 

亚历山大•冯 • 洪堡很早以前就发 现：“ 各民族对于美的看法 
总是同本民族在体质形态和自然容貌上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 
此，就会出现这样的 事：如 果大自然陚予某个民族稀疏的胡须、较 
窄的前额或掠红色的皮肤，那么，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就都会认为 
自己长得端正、匀称，因为他们的身体无毛，头部很平，皮肤呈铜 
色。”@这一观点已为某些后人所接受，但是也有人提出，最好再加 
人一些新的论据，以便对达尔文当年所收集的材料做些补充。. 

戴维博士说过，僧伽罗人对于女性的妩媚，可称得上是大鉴赏 
家。他们就此写过不少书，还定有一些审美的标准。他们认为 ，一 10 
个完美的女性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头 发要像孔雀的尾羽一样浓密 
秀美，延长至膝，发梢还要微微 舒卷； 鼻子要呈鹰嘴形；双唇红润， 
宛如铁树嫩叶上的珊瑚色。脖颈要长而匀称，前胸要丰满，乳房要 
同长熟的椰子一般坚实、圆润，腰身要纤细得足以用双手合拢。臀 
部要丰满，四肢要由上而下逐渐变细，脚底要平展，不带足弓，而皮 
肤则要柔嫩、纤细、平滑、丰满，不得显露出骨节和筋腱”。戴维博 


① Bombet, Lives of Haydn and Mozart , p. 278. 

② V.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 iii. 23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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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接着写道 ：“以 上这些，也正是僧伽罗人最常见的体貌特征。” ® 

印欧各民族的妇女，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头发很长。若弗 
鲁尔 • 圣伊莱尔发 现：“ 在我们这里，头发的秀长可以增加女性的 
魅力，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果人们对她们注意观察，就会视之为 
轻度的先天畸形。” © 卡斯特伦指 出：“ 萨莫耶德美女的标志是一张 
小圆脸、深红色的脸颊和嘴唇，以及浅色的前额和黑色的长发。因 
此，萨莫耶德人在民歌中便歌颂了一位小眼睛、宽脸庞和深红色皮 
肤的少女。” ® 而据我们所知，这些也正是萨莫耶德人的典型体征。 
至于鞑靼妇女，她们的鼻子一般都很小，对此我们欧洲人可能会看 
不惯，但是德 • 吕布吕基神父却指 出：“ 在当地人看来，鼻子越小， 
就越显得俊秀。” ® 在斐济，当地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后枕骨很宽，而 
这也被当地视为美的标志。柯尔先生听到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在赞美一位年轻女子时，曾说她的皮肤像剥去一层树皮后的黄杨 
11 木一样平展而富有光泽”柯尔先生还指出，澳大利亚黑人的皮 
肤“富有一种天鹅绒般的质感” 

莱恩发现，在他所接触的现代埃及人中，很少有胖人。埃及人 
和非洲的其他民族不同，他们并不欣赏很胖的女人。“埃及的情歌 
通常都是赞颂情人的苗条身材和纤细的腰身。，’ ® 洪堡 指出： “黑人 


① Davy, Account of Interior of Ceyland , p. 110 sq, 

② Geoffroy Saint-Hilaire, Histoire des anomalies t i. 268. 

③ Castren, Nordiska resor och forskningar, i. 229. 

④ de Rubruquis, “Travel into Tartary and China,” in Pinkerton,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 , vii. 33. 

⑤ Curr, Recollections of Squatting in Victoria , p. 267 sq. 

⑥ Ibid ， p. 290 

⑦ Lan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Egyptians y i. 38， 259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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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偏爱肥厚而突出的嘴唇；卡尔梅克人喜爱翘鼻子；而古希腊人 
则喜爱大额头，在他们的英雄的雕像中，往往将面部的额倾角从自 
然状态中的85°提高到 100°® o 阿兹特克人从不破坏孩子原有的 
头型，他们的象形文字材料也表明，他们主要供奉的一些神像，其 
头型要比我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加勒比人都显得扁平。” ® 

很多民族都有对身体某些部位进行整形的习尚。这充分说明 
人们对人体美的各种看法。北美印第安人常常人为地将额头压 
平，以使额头的扁平特征更为突出。澳大利亚的某些部落也有这 
种习尚，“当地土著人还将自己的这一显著外貌特征视为一种 
美”。③格兰德发现，在萨摩亚、塔希提以及太平洋其他一些岛屿 
上，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习俗，就是将婴儿的后枕骨压平，还要把 
鼻子也按平，以强化自己的民族特征，并以此为美。苏门答腊也有12 
这种习俗，而且据马斯登了解，当地人这样做只是为了看上去更 
美，别无其他原因。不过，笔者援引以上材料，则并非是要否认挤 
压头颅的习俗还可能出于求美之外的另一些原因。在中国，人们 
把女人的小脚看作女性的一大魅力，因此女孩从很小起就要裹小 
脚。谢尔策和施瓦茨的调査表明，中国妇女本来就生就一双奇小 
的脚，这是她们同邻近的鞑靼人相区别的一个特征。而满族鞑靼 
人是从来不给女孩儿裹脚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肤色比其他民族的肤色更好。北 


① 在体质人类学中，一般将额头分为三 种：即 斜额、直额和凸额。额倾角接近 
90°者为“直额 '额倾 角小于8 5 °者为“斜额” （即 前额向后倾斜，如澳大利亚土著的额倾 
角平均为 60. f ); 额倾角大于90°者为“ 凸额” （如中国老寿星塑像，其额头向前突出，额 
倾角即达100°)。——译者 

② V. Humbolt ，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y i. 154 note. 

③ Howitt ,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 742 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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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第安人就很欣赏自己“黄褐色的皮肤”。在驯鹿楚克奇人中， 
人们的面容一般呈古铜色，色泽范围在砖色到血色之间。在那里， 
无论男女，理想的面容均须“红如血，亮如火”。而在沿海的楚克奇 
人中，最常见的肤色是棕色，甚至是棕黑色，因此棕色的皮肤被认 
为是最美的。在马来人中，“理想的肤色是金黄色。于是，东岛人 
便常常用金黄色来形容情人的胸部，就像欧洲人常用雪白色来形 
容情人的胸部一样” ®。 黑人在“评价一个女子美不美时，要看身 
I 3 体的肥胖和皮肤的黑亮”©。另一方面，由于霍瓦人是马达加斯加 
岛上肤色最浅的民族，因此他们常常在脸上涂一个黑点，用以反衬 
其借以自豪的白皙皮肤。 

在蛮族部落中，涂染身体的习俗相当盛行。其目的有时似乎 
就是要加强皮肤的自然色泽。洪堡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要 
把红赭土涂抹在自己身上，原因就在于此。塔纳的土著居民，皮肤 
呈暗铜色，他们常把身体染成较深的颜色。而博纳比岛上那些浅 
黄色皮肤的岛民则是用“姜黄涂抹身体，以突出自己的浅色皮 
肤”气爪哇人身着节日盛装时，也常常擦一种黄色的化妆品。马 
可波罗在谈到（科罗曼德尔海岸）马巴尔某地的居民时，曾 写到. 
“这里的小孩生下来时，肤色就已经够黑的了。可是孩子们的皮肤 
越黑，父母就想让他们更黑。因此，从小孩哇哇坠地的那一天开 
始，父母每周都要用麻油给他们搓身。这样一来，小孩子们就变得 
跟鬼一样黑了。不过，在他们那里，魔鬼是白色的，神则是黑色的。 


①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n i. 23. 

② Mockler-Ferryman, British Nigeria , p. 232 n * . 

③ AngaSt Polynesia t p. 381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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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所画的圣像，周身也是黑色的。” ® 

由此，我们发现，除去个人的偏爱之外，人体美主要表现在三 
个 方面： S 卩人体一般外在特征充分而适度的发展；性特征充分而适 
度的 发展； 种族特征充分而适度的发展。现在，我们来看看爱与美 
之间的联系。 

我们知道，审美感受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偏不倚的，而性爱则有 
所不同。这样看来，如果说能够唤起审美感受而被视为美的某些 
身体特征，同时还具有刺激性本能的倾向，这似乎有点讲不通。然14 
而，无论人们对于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做何解释，有一点却是十分明 
显的，即被人们视为美的那些身体特征有利于种的繁衍，其所产生 
的性刺激作用可以追溯到自然选择的影响。这些身体特征是生 
命、活力和健康的表现，或者说，是与人类的繁衍密切相关的。女 
性富于青春活力的外貌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无疑是与她的生育能 
力有关的，其主要第二性征的发展则是健康母性的条件。至于说 
到美的种族类型，我们似有必要对借 以构成 某一种族类型的体质 
特征在生物学上的重要意义做一些比较深人的讨论。 

洪堡认为：“各野蛮民族都有一种不属于个人特点，而是为 
整个部落所特有的相貌。如果我们把家畜同栖息在森林中的野生 
动物做一比较，也会有同样的发现。”②在一些比较晚近的著作 
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显著的相似性源于 
原始部落成员所处的相同的生活状况。维勒梅和凯特尔评述说， 
不仅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存在气质上的差异，而且城市中从事不 


① Marco Polo, Kingdom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ii. 355. 

② V. Humboldt, 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m Spain » i.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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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的市民也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但是，除此之外，部落型 
相貌的一致性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正如魏茨所指出的，这种类 
型“总是与水土、气候以及各部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相适应 
的” ®。 我们可以想到，对于某种生活环境而言，总有一种体质 
是最适合的。而在自然选择无时无刻不起作用的环境下，在体质 
特征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条件下，对这种最佳体质的任何一种较 
15大的偏离，都会在生存斗争中自行消亡。身体的某种状态，在髙 
度文明的社会中，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但是在原始社会中，则注 
定要消亡，决不可能持久。这样看来，某个种族与其他种族之间 
借以相互区别的所有特征，无论多么细微，都是同本族所特有的 
环境和生活状况相适应的。这样说似乎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 
是，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人类知识的进一步扩展，人类将会发 
现，某些似乎没有什么功用的种族体质特征，其实是大有用处 
的。我们已经了解到某些种族体质特征的功用，还有一些特征的 
功用，我们至少也可以暂且做些推想。可以肯定的是，当人们离 
开故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区落户之后，其生理功能必然要发 
生某些变化，否则就会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受到某些有害因素的影 
响。而且，人体的很多组织都是密切关联的，其中某一部分发生 
变化以后，其他部分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只是目前我们还说不清 
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始部落的人通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颌部较大。这一特征 
在自然状态中是很有用处的。这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中，食物通常 
都很坚硬，颌部必须代行刀叉的功能，牙齿有时也要作为一种工具 


① Waitz,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j p. 86. 

500 



使用。这种体质特征实际上是文明程度很低的一个标志，是很容 
易用自然选择法则解释清楚的。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用 
不着有一个硕大有力的颌部了。因而对那些颌部生就较小的人来 
说，生存的机会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这样，渐渐地，一个颌部较 
小的种族便应运而生了。诚然，正如菲尔绍所指出的，这种突颌现 
象是同大脑的充分发展很不协调的，但是，它与颧骨侧突现象则是 
完全一致的，乃是低等种族的一个特征。此外，正如斯潘塞所说， 

还有某些面部特征也是与这种突颌和高颧骨共生的，如鼻梁的塌16 
陷，鼻孔的前翻，以及大耳垂和大嘴巴等。而与大脑的发展直接相 
关的，只有颅骨的某些特点。沙夫豪森 曾说： “低等种族在颅骨方 
面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如额骨低窄、矢状缝较短、太阳穴较低、枕 
骨较短，以及枕骨上部形成平拱缘，等等。据认为，这些特点都同 
动物的颅骨比较接近，因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① 
至于说到肤色，可以说它是最明显的种族体征了。但是，我们 
却说不清为什么某个种族的肤色是白的，而另一个种族的皮肤则 
呈黑色、棕色或黄色。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证明某种特定肤色 
对人有什么直接的功用。不过，我们知道肤色与人体的生理功能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人体的生理功能又同生活状况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所谓水土适应，即习惯性生理功能的变 
化，也可能同某种并非直接由阳光影响所导致的肤色变化有一定 
的联系。迈耶博士指出，一个欧洲人到了热带，就会失去原有的红 
润肤色。同时，由于氧化过程减弱，氧的吸收减少，因此动脉血与 


① Shaaffhausen , “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Human Skull ，” in Anthropolog ¬ 
ical Review ^ vi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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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静脉血的色差也会明显降低。有人坚称，黑人来到寒冷的气候下 
生活，其肤色会变得比以前浅一些。格哈德•罗尔夫斯曾把一个 
黑非洲的巴吉尔米族男孩带到德国，等到这个男孩在德国居住两 
年之后，其皮肤“由深黑色变成了浅棕色”®。克林科尔施曾提到 
过一个黑人由黑皮肤变成黄皮肤的事例。卡尔达尼也说过，威尼 
斯有一个鞋匠，是孩提时从非洲被人带到那里的，当初皮肤很黑， 
但后来其肤色竟变得很浅，如同白种人患了轻度黄疸似的。另一 
方面，我们也听说，有一个英国人，在印度南部的丛林中，像当地居 
民一样生活了多年，后来，即使在衣服遮挡的部位，其皮肤也变得 
如同婆罗门人一样，呈 棕色。 以上所讲的这几件事例，即使属实， 
也不过是一些特殊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某些机体在经受水土适 
应的变化方面，要比另外一些机体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我们没 
有绝对的理由不相 信：这 种适应力有时可以是极其巨大的。 

水土适应所导致的变化可以涉及身体的各部分，而且在不同 
的种族中有不同的侧重。里普利教授指出 ：“ 从温度之外的其他环 
境因素来看，欧洲人来到热带后的最初反应就是容易患有当地所 
特有的一些症状，如肝肿大。这 表明： 导致一般黑人较欧洲人肝大 
的那些因素也在欧洲人身上产生了作用 。” © 据说，欧洲人来到美 
洲后，其鬈发往往变直，如同印第安人的头发一样。欧洲人来到北 
美和新南威尔士以后，所生子女往往长得又高又瘦。而在好望角 
的欧洲殖民者则呈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身体发胖。这又使我 
18 们很容易想到当地妇女臀部过于肥大的特点。博厄斯博士甚至声 


① Rohlfs, “Henry Noel Von Bagermi，” in Zeitschr. f. EthnoL iii. 255. 

② Ripley，Races o f Europe^ p,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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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他已发现，虽然人类的头型一直被视为最稳定、最持久的种族 
特征，但是，在欧洲各民族移居美洲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头型 
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人体在水土适应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巨大变化往往令人难以承 
受。费尔金博士就曾说过，欧洲人几乎无法在热带建立殖民地。 

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之外，欧洲人在热带地区同白人妇女结婚后，很 
难把子女养育成人。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由800人组成的军团，在 
印度驻扎10年以后，便会减少700多人。根据很普遍的一种说 
法，在旅居印度的第三代纯欧洲人中，很少能看到儿童。欧洲儿童 
在那里从来未能长到青春期。因此，那些在印度的英国人，等到孩 
子长到五六岁后，就会急着把他们送回欧洲去。否则，孩子就可能 
会夭折。据斯奎尔称述，在中美洲，举凡有识之士都已看到，纯种 
白人在人口上不仅在相对减少，而且还呈绝对下降之势。与此同 
时，纯种印第安人口正在迅速增长，而印欧混血人则越来越与土著 
人趋同。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定，种族特征与各种族所处的外部环境 19 
有一定的联系。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会提出，在同一纬 
度上，在同一气候条件下，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类型的土著部落。然 
而，我们不能忘记：第一，我们其实很难断定人们的生活环境是否 
完全 相同； 第二，混血现象已大大模糊了原有的种族 类型； 第三，世 
界各地的民族都是历经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之后，才来到现居住地 
的。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某些种族特征是从以前居住的环境中 
带来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越髙，就越会保有文明发展在 
自身上留下的印记。 

不过，种族差异究竟是否如人们常常想像的那样，乃是外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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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直接结果，或者说，乃是祖先所处生活环境所遗留下来的影响 
呢？这一点仍是极其可疑的。要想确认这一点，就必须设定，人体 
后天形成的某些特点可以由父母遗传给后代。而众所周知，生物 
学上有一个很大的流派，对这种假设是很不以为然的。即使赞成 
这一假设的人，也无法从理论上证实后天特征的遗传性。比较可 
能的情况是 •.人 类最初只局限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区域之内，因此就 
像那些在相似环境下生存的动植物物种一样，具有很大的同质性。 
在生存斗争中，人的智能得到发展，这就使得人类得以散居于世界 
各地。然而，与此同时，人类机体也必须经历一定的变化。我们只 
是不清楚这些变化会不会传给后代。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第 一， 
20 没有生来完全相像的人；第二，一般来讲，只有那些最适应于新的 
生活环境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并成为后人的祖先。使人们得以生 
存下来的那些先天特征，当然不会不传给后代。这样，通过自然选 
择，各个种族就渐渐形成了。每一个种族的成员都具有某种相同 
的遗传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特征同那些可以通过后天 
的水土适应获得的特征是相一致的。但是，后天获得的特征只能 
在本人身上保留终生，而不能遗传给后代。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 
21 这样一个问题，即黑人所生的子女何以会呈现黑肤色这是由于，这 
种肤色是同有利于该种族在其当地区域内生存的某些生理过程相 
联系的。黑人的孩子可以在当地活下来，而欧洲移民来到热带之 
后，尽管他们本人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成功地调整自己的生理功 
能，但他们所生的子女却有很多都夭折了。 

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散居到世界各地这一事实的久远性，考 

22 虑到迁徙过程的缓慢性和渐进性，那么，上面这种对差异的解释似 

乎就比较好接受了。事实上，人类并不是一下子就从热带迁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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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不是一下子就从极地迁至热带，而是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适 
应过程。如此这般，才渐渐形成诸如欧洲人与黑人、澳大利亚土著 
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种族差异。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种族之美，或者说种族特 
征的充分发展，也可以起到性刺激的作用。种族之美标志着生命 
力和健康。因此，无论是从人体特征来说，还是从性别特征或种族 
特征来说，典型的美都是身体完美性和身体适应性的一种外在表 
现。显然，人类对于美的本能性偏爱，乃是自然选择规律所使然。 

上面这种对于美与爱的关系的理解，同达尔文所做的解释有所 
不同。达尔文认为，“每一个种族的人们，总是偏爱平时所习惯的东 
西;他们不能忍受太大的急剧变更。不过，他们也喜欢变化，并赞赏 
有所改进而不走极端的每一个特性。”达尔文指出，从我们自己的服 
装样式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将每一特性发展到适当程度的原 
则和愿望。①诚然，对于异类事物的自然厌恶感，可能会对性本能产 
生排斥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美何以具有强大的魅力，也不能说明 
一副“异乎寻常”的美丽容貌何以比一张平平常常的面孔 y 具吸引 
力。关于人需要多样化，这一点也是对的。人们有时以这样一种方 
式，有时又以那样一种方式，变换自己的装束，以引人注目或取悦于 
乂。 至于原始部落中的服装样式，同我们这里的服装样式相比，可 
能显得有些一成不变。但是，很多未开化民族却都佩戴有极其繁多 23 
的饰物。这说明他们是在用这些时时变换的饰物来竞展风姿的。 

厄尔曾说 过:“ 在新几内亚的乌塔纳塔人中，人人都想在饰物的佩戴 


① Darwin, Descent of Man , ii. 384. 


505 


上与众不同。” 0 约翰 • 威廉斯在谈及太平洋岛民时，也曾写道，“对 
于如何把自己装饰得更美这个问题”，几乎每个部落的人“都有其独 
特的见解”气但是，不同民族对于人体美的不同理想，却不可能仅 
仅出于朝三暮四的嗜好。假如真像达尔文所想的，那么，每个民族 
的男人就会对本民族妇女的种种妩媚都大加赞赏，而不会仅仅赞赏 
那些“发展到某一适当程度”的富有特色之处。 

人的外貌不仅以其姿色，而且还作为精神素质的表现形式而对 
性本能产生刺激。把男人和女人结合起来的那种激情，也许是人类 
全部情感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斯宾塞曾对此作过绝妙的分析，并 

有如下的概 括:“ 身体的感受乃是这一切的核心，在其周围凝聚 

了由人体美所产生的、并构成朴实的依恋之情的各种感情，如尊敬 
之情、赞美之情、自尊心、占有心、同情心以及对自由的酷爱之情。 
所有这些感情都得到极大的升华，其中有些还具有相互激励的倾 
向。这些感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我们称之为爱的这样一种心理状 
态。”③由此可见，情感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因素均可通过唤起感情、 
赞美心或钦佩感而间接地起到性剌激的作用。这方面的影响已随 
着人类的精神进化而大为提高。但是，人类在性冲动与感情上的联 
系，无论受到人们对精神素质的赏识这一因素的多大影响，似乎都 
已成为我们的类人猿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一个特征。这一点我们在 
24 前面已经谈过。有些动物，其生殖能力仅仅局限于一年中的某个季 
节，但这一季节过后，雄性和雌性仍旧彼此依傍，直至后代出生以 
后。这其中必有某种程度的感情在起作用。把雄雌两性结合在一 


① Earl , Papuans ^ p. 48. 

② Williams, Missionary Enterprises in the South Sea Islands , p. 538 sq. 

③ Spencer,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i.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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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纽带，必是从自然选择中产生的某种本能，而在这种本能的最 
深处，无疑存在着一种感情倾向，即对于某种使其愉悦（在这里便是 
使其产生性愉悦）的存在感到亲近。起初，这种感情只是使两性相 
依相傍，并使雄性即使在性欲得到满足之后也能对雌性予以保护。 
如果两性间的依恋能使物种在生存斗争中获得很大的利益,这种依 
恋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为该物种的一个特征。 

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较低阶段上，两性之间的依恋之情似乎远 
不及父母对于子女的温情。据说，在某些民族中，两性之间即便有 
恋情，也是相当淡薄的。西布里在谈到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时，曾 
说过，在基督教传人该岛之前，“当地人并不缺乏强烈的爱，但只存 
在于血亲之间，如父母与子女之爱、兄弟姐妹之爱、祖父母与孙子 
女之爱”，至于夫妻之爱，则鲜为人知在谷物海岸的克鲁人中， 
“女人结婚后，对自己血亲的感情总是比对丈夫及其一家的感情更 
深。” @ 我们听说，在安哥拉黑人中，“情欲仅仅是一种肉欲，没有一 
丝一毫的爱抚或温情。” @ 还有人说，在黑非洲的其他一些民族中， 
人们对于我们所说的爱情，简直全然无知。在贝尼阿梅尔人中，做25 
妻子的如果对丈夫显露出一丝柔情，都会被认为有失脸面。在吉 
大港山地部落中，人们“对温情与侠义均一无所知，，，婚姻仅仅被当 
作一种权宜的、肉体的结合据芬什所述，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 
佩岛上，欧洲人所说的那种爱是不存在的。关于纽芬兰的爱斯基 
摩人，赫里奥特称 :“他 们对自己的妻子冷若冷霜，漫不经心，但对 


① Sibree, The Great African Island , p. 250. 

② Wilson, Western Africa , p. 114. 

③ Monteiro, Angola and the River Congo , i. 243. 

④ Lewin,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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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孩子却一往深情，温柔备至。在格陵兰，丈夫打妻子，如 
若无事一般;母亲打孩子，则被视为凶残之过。关于诺顿海峡的爱 
斯基摩人和库钦人，据说情况也大同小异。摩尔根也曾指出，北美 
印第安人对于纯真的爱情是一无所知的。 

不过，我们不应被上面引述的这些情况所误导。无论原始部 
落在爱的观念上同文明民族有多大的不同，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 
一些与我们相似的东西。我们也听说，很多原始部落对于夫妻之 
情是绝不陌生的。 

查普曼在谈到南非的布须曼人时曾说过，在所有人的婚姻中， 
都存在着爱情。据勒•瓦扬所说，在霍屯督人中，婚姻是以相互间 
的倾爱为基础的，“夫妻间往往相亲相爱，感情热烈。” © 据闻，在上 
刚果诸民族中，爱情还在诗歌中得到赞颂。在瓦雷加人中，“也存 
26 在着爱情，当地人称之为 ‘ Kilanga ’”®。 特斯曼称，在西非庞圭人 
中，恩爱夫妻绝非 罕见； 那里也存在着欧洲人所说的那种爱情。施 
韦因富特表示，尼安尼安人对自己的妻子总是一往情深，这在当地 
处于同一较低发展阶段的各部落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图阿雷格人 
中，男女关系中颇有一点侠义之气。 

达尔迪人也懂得“纯真的爱情”，并常常提及它的存在。他们 
的情歌充分表明，男女之间有一种比情欲更深的感情。 © 荷人也 
被描述为恩爱夫妻。虽然在他们的语言中，还没有表达这种高级 


① Heriot, op. cit. p. 25. 

② Le Vaillant ，Travels from the Cape vf Good-Hope ,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ti. 68. 

③ Delhaise ，Les Warega , pp. 167 ， 170. 

④ Leitner, Results of a Tour in Dardistart ^ iii. 3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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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词汇，但“他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 ® 传教士杰林豪 
斯在蒙达科尔人中看到过象征夫妻恩爱的信物。福西特先生在萨 
瓦拉人中，曼先生在安达曼岛民中，以及圣约翰 • 斯潘塞爵士在沿 
海达雅克人中，也都发现过类似的信物。诺伊豪斯在谈到前德属 
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时，曾说，若问那里的情人之间是否有深挚的 
感情，那么，答案分明是肯定的，而且当地的民间传说还足以证明， 

这种感情早就存在了。还有人坚称，在博加吉姆人中，夫妻间也是 
相亲相爱的。在英属新几内亚的迈卢，马林诺夫斯基博士虽不曾 
看到过可称之为浪漫的情状，但也发现，夫妻之间显然是很有感情27 
的。在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的岛民中，“夫妻间也有很深的感 
情” @ 。在夏威夷，“恩爱夫妻不在少数” 据马里纳说，在汤加群 
岛，大多数女人对自己的丈夫都是十分依恋的。在萨摩亚，人们把 
夫妻之间的爱情故事编成民歌，传唱至今。毛利人的爱情故事听 
来也是那样娓娓动人。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夫妻大多相依相恋， 
恩爱终生。关于维多利亚的土著人，曾有人以为他们的爱情不专 
注，感情不长久。但是，丹尼尔•邦斯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据 
说，当地土著居民的爱情故事同欧洲人的爱情故事极其相似。在 
纳里涅里人中，塔普林先生见过很多情投意合、相亲相爱的伴侣， 

如同在欧洲所见的情侣一样。在达令河畔的土著居民中，夫妻之 
间极少发生争吵，并“以本地的方式相亲相爱” 


① Dalton ，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206. 

② Haddom，in Reports o 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 229, 

③ Jarves ，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 p, 43. 

④ Bonney ， Some Customs of the Aborigines of the River Darling’’ ， in Jour, 
Anthr m Inst. xiii.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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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格卢利克和温特岛的爱斯基摩人中，“年轻夫妇常常轻柔 
28地蹭鼻子，这是当地人表示爱慕的一种常见的方式。”$据哈蒙所 
述，塔库利人对自己的妻子格外疼爱。詹姆斯说，在奥马哈人中， 
婚姻一般都是爱情的产物，“夫妻之间感情很深”。@关于北美印 
第安人的情况，加特林同摩尔根的看法截然相反，他甚至认为北美 
印第安人“无论是在夫妻感情上，还是在子女孝心和父母爱心上， 
和我们相比都毫不逊色” ®。 关于圭亚那的土著居民，虽然阿普恩 
说他们只知道性爱，但布雷特却坚称，在那里，夫妻间相依相恋的 
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夫妻之间的依依之情在南美的其他一些部 
落，包括火地岛上的部落中，也有发现。 

一般说来，感情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是与精神素质对性爱的 
影响成正比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文明每发展一步，都会促 
进夫妻感情的发展。在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各国，人们至今仍对 
女性缺少一种柔情，而这种柔情则是西方家庭生活中的一大魅力。 
29 在中国，直至最近，丈夫打妻子仍被视为一种可取的做法。据说， 
如果哪个穷汉尚能对其妻子手下留情，那仅仅是为了节省一笔续 
弦的费用。在一本载有中国幼学伦理精华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 
这样一 句话：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 衣服； 衣服破旧可纳新，手足割 
断无可补。” ® 《吠陀》中的歌者吟唱道，世间再也没有比夫妻更为 


① Lyon ， Private Journal during the Voyage o f Discouvery under Captain Par- 
ry , p. 353. 

② James, Account of an Expedition from Pittsburgh to the Rocky Mountains , 
i. 234. 

③ Catlin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ners , Customs^ and Condi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 i. 121. 

④ Indo-Chinese Gleaner ^ i.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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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的关系了，并把妻子赞颂为“丈夫的家、温馨的归宿和家中的 
福星” ® ，但是在印度现代家庭中，夫妻间的真情仍旧十分罕见。 
杜波依斯说，“夫妻间借以构成家庭幸福的那种相互信任与体贴， 
在印度是休想看到的。印度人结婚时所要寻找的，不是与他同舟 
共济的伴侣，而是一个给他生儿育女并听任他摆布的奴隶。，’©波 
斯诗人所吟诵的那种爱情，要么仅仅是一种象征，要么就是一种亵 
渎。据伯克哈特所述，在阿拉伯人中，“城市居民也在大谈爱情，但 
我怀疑他们所谈的不过是些关于肉欲的粗 话。” ©芬克先生指出， 
在全部《圣经》中，没有一处涉及浪漫的爱情。从犹太人的传统观 
念来看，《先知传》把妻子的地位不但置于朋友之上，而且还置于子 
女之上，这倒着实令人感到诧异。在希腊英雄时代，男人把女人的 
作用仅仅看作是服侍丈夫和生儿育女。对女人的钟爱乃为人间的 30 
阿佛洛狄忒 ® 所使然，而她“所体现的是肉欲，而不是精 神”。 至于 
那些为天上的阿佛洛狄忒所启迪的人，则爱有才智 的人这 些人的 
理性大多在长胡须的时候才趋于成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希 
腊，文明的发展都加大了男女之间的鸿沟，离间了夫妻之间的关 
系。这是因为，较高的文化几乎总是为男人所垄断。毕有一个因 
素也导致了夫妻关系的冷漠，这便是强迫妇女婚前与男子严格分 
开的习俗。在中国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新郎和新娘往往在举行 
婚礼之前，还未曾见过一面。在希腊，柏拉图曾主张男女多增加一 


① Kaegi ， Rigveda, p. 15. 

② Dubois,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C. of the People of India , p. 109. 

③ Burckhardt, Notes on the Bedouins and Wahabys y p. 155 

④ 阿佛洛狄忒’一译阿芙罗狄蒂，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柏拉图在《饮宴篇》 

中把阿佛洛狄式分为天上的和人间的，前者代表具有高贵理想的爱情，后者代表庸俗 
的、肉欲的爱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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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交往，以便婚后生活和睦，相亲相爱，但仍无济于事。普鲁塔克 
则希望夫妻在婚后会产生爱情。另外，世界各大宗教对妇女都缺 
少一种尊重，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妇女的感情。 

当然，有些夫妻虽不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缔结的婚姻，但日后仍 
可建立起感情。霍尔先生在谈到他曾造访过的印第安人时，断言 
说:“ 如果说夫妻间确有爱情的话，那也是在婚后才有的。”®其实， 
很多民族都是这样。默多克在谈到巴罗角的印第安人时，曾 说过： 
“就我们所知，那里的婚姻关系一般都是出于实利而建立的，很少 
考虑过感情的问题。但是，我们却感到，夫妻间往往还是相亲相爱 
31 的。” ® 在澳大利亚诸部落中，新娘往往是被人强行拖出家门的。 
而且，人们一旦担心新娘可能会奋力出逃的话，还会用长矛扎破她 
的腿脚。不过，如果碰上一个好男人，夫妻间“终究还是会建立起 
感情来的。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家庭中，忠诚与恩爱并不罕 
见”®。在巴干达人中，“人们在缔结婚约时，并不考虑爱情的问 
题。但是，夫妻日后终会变得相亲相爱。丈夫遇到危难，妻子挺身 
相伴；丈夫命归黄泉，妻子心碎肠断。” ® 做父母的感受以及对子女 
的共同关心也会使夫妻关系更加亲近。普雷斯科在谈到达科他人 
时，曾说道 :“随 着孩子的增多，夫妻关系也显得越来越亲密了。，’⑤ 
据说，在霍屯督人中，“父母对于子女的疼爱使得夫妻日渐亲近，难 


① Hall ， Arctic Researches , p. 568. 

② Murdock, “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w Expedition,” in Ann. 
Rep. Bur. Ethnol. ix. 410. 

③ Brough Smyth, Aborigines of Victoria , ii. 283. 

④ Roscoe, Baganda , p. 87. 

⑤ Schoolcraft y Archives of Aboriginal KnoivLedge » v,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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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离。” ® 如果说一个人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没有选择权，或者 
说对另一方毫无所知，那么，婚姻的缔结就不可能同相互之间的感 
情有任何关系。 

但是，即使人们对于自己的婚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即使男女 
青年在未婚前有充分的交往机会，因而彼此十分熟识，人们在选择 
配偶时，也往往并非那么重感情，重美貌，重性感，而常常受制于另 
外一些与此毫不相干的因素。我们前面所谈的，仅仅涉及性选择 
中比较富有诗意的一面。现在，我们还要再来谈一谈性选择中比 
较枯燥无味的一面一一深思熟虑。 


我们在前面已注意到人们对于生儿育女的欲望。这种欲望在 
原始部落及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中尤为强烈。女人的价值不仅在 
于为人之妻，而且还在于为人之母 ； 所生的子女越多，往往也就越32 
受尊敬，而不能生育的妇女则被人视为不正常的人，视为废物。据 
利文斯通所述，在安哥拉民间舞蹈中，如果有人想嘲弄他人，就会 
边跳边唱：“某某人不会生孩子，一辈子注定无儿无女。”受到嘲弄 
的妇女对此侮辱极为敏感，往往会掉头跑出去，自寻短见。在克里 
木人中，男人往往称自己的妻子为孩子他妈。在托达人中，人们见 
面寒喧，不是 问：“ 你结婚了吗？”而是 问：“ 有孩子了吗？，，由此可见， 

新郎对于新娘的一个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多生多育。我们发现，婚 
前性关系常常含有一种试验的性质，以检验女方日后能否满足男 
方对于生儿育女的祈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小孩出生之后，至少 


① Le Vaillant ， Travels y from the Cape of Good-Hope ,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 ii.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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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在有了妊娠的征兆之后，人们才会缔结婚姻。另外一种确保 
不会断后的办法，就是娶一个已怀有他人之子的妇女做自己的妻 
子。这样的妇女往往更受人们的欢迎，因为她们已证明自己有一 
定的生育能力，而且有时还会给丈夫带来已经出生的孩子。 

33 此外，人们在选择妻子时，还要看她能否胜任加诸其身的各种 

工作。在格陵兰人中，妇女最受青睐之处，就是巧于飞针走线，精 
于管理家务。无论是在格陵兰，还是在北美其他土著地区，男人往 
往爱找比自己年长的女人为妻，为的是好给他干活，或者是好好侍 
候他。在波尼人中，“年轻女人最受青睐之处，就是家庭情况较好， 
并精于各种家务以及女人一生中所应做的其他种种事务。体貌之 
美虽然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却不是最重要 
的。” ® 在土库曼人中，年轻寡妇的身价是未婚女子的两倍，这是因 
为她们已惯于苦干，并富有管理家务的经验。萨莫耶德人在挑选 
妻子时，也不太注重体貌之美，而是偏重于财产和地位。诸如此类 
的考虑不仅在未开化民族中相当普遍，而且在文明民族中显然也 
是屡见不鲜的。至于女性对于男性的选择，我们已经注意到，她们 
从本能上更偏爱那些强健、勇敢的男人，而不是那些身体虚弱、性 
格怯懦的男人。在奇佩瓦人中，“那些有才能、有声望的猎手总是 
34 无暇照顾自己的妻子，但他们是不会使自己的妻子处于困境 
的。” @ 在波尼人中 ，“ 女人最看重的，是男人的勇敢精神 、日 益增长 
的影响、打猎的技艺以及矫健的体形。”③在墨西哥的塔拉乌马雷 
人中，“女人最喜欢外貌英俊、勤劳能干的男人，这同文明国家中的 


① Dunbar，in 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y , iv. 264. 

② Kohl , Kitcki — Garni ♦ p. 111. 

③ Dunbar, in 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y , iv.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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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所寻找的‘佳偶’极其相似。 ”® 

上面所讲的仅仅是几个事例。这些事例说明，在未开化民族 
中，即使年轻人在自己的婚事上有一定的发言权，经济方面的考虑 
也仍会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现代欧洲的婚 
姻情况，诺尔多认为，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所谓“实利婚姻”，而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布洛克博士说过，在那些感到有责任要 
维护某种体面的阶级之中，诸如在贵族、中上层阶级以及军队长官 
之中，经济问题是对婚姻起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主要 因素； 金钱婚姻 
在犹太人中的盛行便是为人熟知的一个实例。不过，布洛赫也问 
道：“ 既然各种习俗都会在我们壮实的德国农民中随意走样，那么， 
在金钱婚姻方面，又有什么地方能比德国更甚呢？”②在德国以及 
欧洲其他各国的农民中，经济上的门当户对被视为缔结婚姻的一 
个重要条件。在爱尔兰西部，“任何一个男子都认为，家境贫寒的 
女子同自己是绝不般配的。”③ 


① Lumholtz ，Unknovun Mexico ? i. 266. 

② Bioch, Sexual Life of Our Time, p. 212 sq. 

③ Blake, ‘Matrimonial Customs in the West of Ireland， ， m Folklore, xviii.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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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篇十 n 篇 

ra sb so 


性选择不仅受人之爱好所影响，而且还为人之厌恶所左右。 
事实上，在被人们视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中，后者的作用远比前 
者更为明显。这样讲，是因为人之厌恶已通过习俗和法律而形成 
种种禁律，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社会就择偶问题做出过任何基 
于美的刺激作用或基于个人感情的强制规定。人类在择偶上有内 
婚制与外婚制这样两类规则。前者禁止本群体中的人与其他群体 
中的人联姻，而后者则禁止同一群体中的人结亲。这两类规则各 
自用于不同的群体，相互并无抵触。因此，内婚制与外婚制总是并 
存于同一民族之中。借用亨利•梅因爵士简明易懂的话来说，在 
任何一个地方，婚配都有一个“外圈”，也都有一个“内圈”。超出 
“外圈”，就会受到明令禁止，或被认为不成体统 ； 囿于“内圈”，也是 
不能允许的。 

最大的内婚群体，便是人类本身。禁止与其他物种发生性关 
系，这乃是源于人类与低等动物所共有的一种强烈本能。 M . 迪韦 
努瓦曾经说过，动物具有亲近同族而疏远异类的天性，犹如具有 
S 6 选择食物而善于避开毒害的本能一样。”①即使在生活于自然状态 


① Duvernoy ， “Propagation，” in Dictionarire universel d histoire naturelle , x.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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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生物种中，特别是在鹑鸡目鸟类中，也有杂种的存在，不过甚 
为罕见。这些杂种之所以稀少，必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动物不愿 
与其他物种的个体发生性关系。在植物界，物种是根本不可能有 
本能行为的，因此便有大量杂种产生。动物在人的管理下，也产生 
出不少杂种形式，而这种情况决不会在自然状态中发生。就是对 
驯养的家禽，人们也常常要采用某些骗术，使雄性失去对异种雌性 
的厌恶感。例如，在让种马与母驴交配之前，常常要牵来一匹母 
马，以使种马兴奋起来。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以母驴取代母马。 
据说，在野生状态下，两个相近物种之间的厌恶感，多是由雄性一 
方而不是雌性一方打 破的； 在野生动物与驯养动物的杂交中，雌性 
一方一般均为驯养的物种。 

即便是关系很近的两个物种，也有一种相互区分的本能，其缘 
由是十分清楚的。一般来说，属于同一种生物体的雌雄配子最容 
易结合。即使某一物种的精子能够使另一物种的卵子受精，其结 
果大多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变态。由于从两个亲体所继承的两种 
不同的生长方式存在某种不相容的情况，因此这种胚胎可能只会 
存活很短时间，随即就夭折了。即使能够长成，一般也很难生育， 
如果不是绝对不育的话。驯养动物尚且如此，野生动物就更是这 
样了。因为根据帕拉斯的理论，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所处的状况37 

一般都有助于消除相互间的不育倾向，因此 ，一 些物种的驯化后代 

» 

虽然在自然状态下本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不育症候，但经杂交后，就 
能很好地生育了。正如达尔文所说的，帕拉斯的这一理论是有充 
分根据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导致不同物种杂交的本能虽然偶 
尔也会产生，但决不能长久维持，因为只有同种动物的交配才能产 
生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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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种的个体进行交配，之所以会出现变态性结果，是基于 
这样一个事实，即 ：雌雄 配子之间差异过大。我们可以说，在这方 
面，有一种“相似律”在起作用。根据这一规律，进行结合的两个配 
子必须具有某种相似性，才能繁殖，至少是正常的繁殖。一般来 
说，两个物种的差异越大，将其杂交的困难也就越大。动物杂种大 
多都是由同属的个体交配产生的。如果两个物种因差异较大而被 
归人不同的“属”，那么它们发生交配的机率就很小了。如果两个 
物种分属于不同的“科”，那么交配的机率就更小了，而如果属于不 
同的“目”，则几乎不会有任何交配的机率。但是，这一规律也有例 
夕 卜：很 多相近的物种并不发生交配，或者说，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 
才能交配，而有些差异较大的物种却可以很顺当地进行交配。达 
尔文曾据此做出这样的推断：交配的难易“显然取决于两个相互交 
配的物种在性构造或性选择上的类同的程度，也就是盖特纳所说 
的‘亲和原则’ （ Wahlverwandtschaft )，’。 不过，由于物种的变异 
38 很少或者从来不是仅仅发生在某一特征上，而总是同时在很多方 
面引起相应变化，又由于分类学上的类同原则要求包括能够看到 
的所有相似之处与相异之处，因此，两个物种在性构造上的任何差 
异，都很自然地同它们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CD 
有人曾提出过一种假说，认为人类是由人属中的若干不同物 
种构成的。支持这一假说的人 断言： 人类各种族之间也存在着一 
种本能的厌恶感，这就跟动物各物种之间存在厌恶感并因土而互 
不杂交的情况十分相似。但是，在世界人口中，混血儿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这一事实似乎又证明这种厌恶感并非广泛存在。在欧 


① Darwin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jnestication , ii.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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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究竟有没有很纯的种族，这是很可疑的。在北美洲，那些差异 
很大的种族已在很大的规模上彼此交融。在美国，白人和黑人的 
混血现象相当普遍，以致“非洲人的原型现在已几乎完全消失 
了。” ® 据南森博士说，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格陵兰岛上的 
各种族已广泛融合，以致在整个西海岸，已很难甚至无法找到一 
个真正的爱斯基摩人。在那里，土著妇女对欧洲人颇有好感，欧 
洲人也贏得她们的广泛尊重，甚至“一个最普通的欧洲水手，也 
比一个最能干的爱斯基摩猎手更能赢得她们的好感。”②在墨西 
哥，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种，据说可占到全国人口的 
2/3甚至3/4。而据一位法国作者说，南美洲是“民族混杂的大 
实验室或者可以称之为形成现代混血人的大实验室”即使在 
遥远的火地岛，据布里奇斯先生说，也于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 39 
欧洲男子和土著女子所生的混血儿。在亚洲，鞑靼人、蒙古人和 
通古斯人之间，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以及其他一些种族之间， 
发生交融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在印度，有很多欧亚混血种 
人。在马来群岛，欧洲男子与当地女子所生的混血儿占有相当数 
量。在非洲，苏丹东部已成了各种族彼此交融的一个大中心。在 
非洲南部，有一个由布尔族男子与霍屯督族女子交合产生的混血 
种族。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听说，很多种族都避免、非难或 
实际禁止与另一种族的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 

例如，据包克神父说，大查科草原的莫科维人就禁止与西班牙 
俘虏结婚。在圭亚那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印第安人看不起黑人，因 


① Hoffmann ，Race Traits and Tendencies of the American Negro ， p. 177. 

② Nansen ，First Crossing of Greenland ， ii. 328. 

③ Perier, in Mem. Soc. d'Anthr. ii.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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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愿与黑人通婚。在中美洲地峡一带的土著当中，“人们从来不 
与生人或操不同语言的人缔结婚姻。” 0 在萨尔瓦多，据帕拉西奥 
说，一个男子若与一个外国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就会被人处死。鲍 
威尔先生说，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女子若同白人男子通奸 
或结婚，就会被人处死。在多色沙漠地区的哈瓦苏派人中，与白人 
男子非法同居同样也会被判处死刑，而与白人男子正式结婚的事 
^则未有所闻。博戈拉兹博士未曾听人说过任何有关楚克奇人和雅 
库特人通婚的事，后者认为这种结合是有失脸面的事。同样，俄罗 
斯人也认为俄罗斯女子与楚克奇男子结婚是一件丢脸的事。中国 
人拒绝与周边的蛮族通婚，他们一般都不与这些蛮族来往，无论是 
友好往来还是敌对行动。菲律宾的黑人和肤色较浅的人自古以来 
就住在同一国家中，但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兼有这两种血统的种族。 
霹雳的布吉人一直设法使自己明显有别于周围的民族。在苏门答 
腊，马来男子与库布女子通婚的事是极为罕见的。在蒙达科尔人 
中，如果一名女子被印度教徒所诱奸，就会受到族人的严厉惩罚， 
而与本族男子发生性关系，则被大多数族人视为平常之事。康 
特•德 • 戈比诺曾说过，即使信奉同一宗教，即使属于同一国家，也 
不能消除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或库尔德人对叙利亚聂斯脱利派的 
世袭之恨。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中，“原则上并不禁止与黑人 
女子结婚，但人们一般都是反对这类结合的”操南迪语的所有 
部落均可自由通婚，也可与马赛人通婚，但却不与邻近的一支班图 
U 部落—卡维龙多人-—通婚。在贝专纳的巴罗隆部落中，谁要 


① Bancroft,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772. 

② Hanoteau and Letourneux, La Kabylie, ii.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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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欧洲人发生了性关系，就会被处以死刑。于特罗在谈到中非 
的俾格米人时，曾说过，当地其他一些部落的人对俾格米人甚为嫌 
恶，从不与他们缔结婚姻。在欧洲的北端，拉普人和瑞典人都认为 
对方很可鄙，因此通婚之事极为罕见。在拉普人和挪威人之间，同 
样也极少通婚。拉普人和俄罗斯人也几乎没有通婚的。欧洲各国 
以前曾颁布过若干法律，分别禁止西班牙人在中美洲、英国人在毛 
里求斯、法国人在留尼汪与安的列斯以及丹麦商人在格陵兰与当 
地土著人通婚。罗马人也被禁止与蛮族通婚，而且，瓦伦提尼安还 
规定要对违者处以死刑。塔西陀认为，古代日耳曼人都不愿与外 
族通婚，斯拉夫人似乎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这样讲，大约每个种族都觉得，同迥然不同的异族人 
结婚，至少是同低等种族的人结婚，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甚至还 
是犯罪。这种感觉在事关本族女子的问题上，表现尤为强烈。事 
实上，在一高一低的两个种族间所发生的通婚事例中，男方绝大多 
数都属于较高的那个种族。 M . 德，卡特勒法热曾说过 ：“女 人是不 
愿降低自己身份的，而男人则不大在意。”①例如，在北美洲，白人 
女子嫁给有色人种男子的事是极为罕见的。至于在美国南方诸 
州，这种婚姻不但为习俗所不容，而且还往往为法律所禁止。因 
此，大量黑白混血儿的产生，几乎都是由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的交42 
合造成的。在新西兰，欧洲男子娶毛利女子的事确曾有之，但凯 
丽一尼科尔斯却从未遇到过一件欧洲女子嫁给毛利男子的事。 

实行种族内婚制的主要原因，显然在于种族或民族的自豪感， 

在于对异族人缺乏同感或感到嫌恶。因此，在观念、习俗乃至整个 


① de Quatrefages, Human Species ,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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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种族之间，这种内婚制尤为常见。但与此 


同时，我也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明显可以感到，在外貌差异甚 
大的种族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某种性厌恶感。这与阻碍不同物种 
的动物彼此发生交配的那种本能是颇为类似的。而这种性厌恶感 
在女性中尤为常见，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性本能上一般都富有 
挑剔性。但是，这并不证明人类是由若干物种所构成的。某些种 
属的家畜或半家畜也不愿相互交配。在迪恩森林以及另外两处地 
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毛色一深一浅的两种黄鹿养在一起，但它 
们却从不杂交。在法罗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当地半野生的一种黑 
绵羊据说也不愿与引进的白绵羊交配。在切尔克斯，三个不同的 
亚种马虽然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中，但却几乎从不杂交，甚至还会 
相互攻击。看来，源于生理学中相似律的那种本能性厌恶感，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在同一种属内差异甚大的不同亚种中也会有一定 
的反映。有时，即使在这一生理法则不起作用、而且杂交也不降低 
43 生育力的情况下，仍会出现这一现象。而关于同种动植物中各变 
种通过杂交可获丰产的法则，则不是毫无例外的。 

至于说到人类，以前曾有人说过，如果两个彼此差异甚大的种 

族发生杂交，则会对生育力产生抑制作用。布罗卡就曾断言，欧洲 

男子与澳大利亚女子结合之后，其生育力即变得很弱，而由这种结 

合所生的混血儿则几乎丧失了生育力。不过，自从那时以来，大量 

事实已证明，如果说在澳大利亚某些地区几乎看不到什么混血人 

种的话，那么，这并非像布罗卡所说是由于某种生理原因。我们可 

44 以确讽：即使两个种族在外貌上极不相像，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 

异； 只要条件适宜，混血人种就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出来。但是同 

45 时，在有些情况下，种族间的杂交也可能会在杂交的第一代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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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造成生育力的某种下降。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极 
其有限的。事实 证明： 布尔男子和霍屯督女子通婚所生的后代具 
有很强的生育力，而据格尔茨说，荷兰男子与马来族女子在爪哇所 
生的子女（利普拉普人）在三代之后就不能生育了。虽然这一说法 
曾引起人们的质疑，但其中也不会都是杜撰。格瓦拉先生认为，南 
美印第安人与白人结合后，所生子女没有印第安人之间结合所生 
的多。不过据博厄斯博士说，有关印第安妇女和混血妇女生育状 46 
况的统计数字显示，情况与上述说法正相反；虽然混血种族与纯血 


统种族都在同一环境中生活，但前者比后者的生育力更强。关于 


黑白混血人种的生育力问题，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据某些 
作者讲，这些人中只有部分人有较强的生育力，如不再与父母分属 
的种族结亲，则最终将会绝种。而另一些作者则认为，据了解，黑 
白混血人种的各家庭，已相互通婚数代了，其生育力一直保持在纯 
白人或纯黑人生育力的平均水平线上。可是，古尔德则说这些人 
的生命活力较差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最近，霍夫曼先生也得出 
相似的结论， 即：他 们在体质上较白人和黑人差，对疾病和 死亡的 
抵抗力也较弱。据说，在坎伯兰湾的爱斯基摩人中，混血儿在耐寒 
和耐疲劳方面不如纯血统爱斯基摩人。据贝斯特说，在新西兰， 
“混血儿在体质上还不错，只是寿命较短”;这可能与他们在道德上 
的松弛有些 关系： 据说在一个混血儿人种的家庭中，至少有四人 
曾发生过乱伦。种族间的通婚，在不同的情况下可有不同的结果， 

因此现在还不能做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是，在差异甚大的种族之 
间是否存在性反感这一问题，却与种族间的杂交对生育力或生命 
活力的影响没有任何关系。正如上文已表明的那样，这种反感是 47 
很容易说清的，它是由“相似律”所决定的，而不管这 一法则 是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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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种族间的杂交。 

在很多民族中，男女婚配很少超出甚或从不超出本部落的范 
围，还有的甚至不超出诸如氏族或村落这样一些更小的群体。阿 
特人、纳瓦霍人、普埃布洛人以及危地马拉的很多部落，即是这 
种情况。克罗伯教授则谈到过莫哈维族印第安人的情况，这些人 
住在科罗拉多河两岸，河水在该段成为亚利桑那州与加利福尼亚 
州的分界线。克罗伯教授 写道： “当地人很少与其他部落通婚。 
他们不仅不赞成与外族发生性关系，而且也反对与外族进行一般 
性的交往，认为这样做会使人生病。在他们所规避的种族中，不 
仅包括白人和属其他语系的各部落，而且还有操尤马语的一些同 
源部落。”①在塞里族印第安人中，存在着绝对的部落内婚制。 
在黑西哥南部，有一个叫沙维尔的村落，“该村男女均须在本村 
之内进行婚配。这里从未发生过与外村人通婚的事。人们说，这 
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人们都很少想过这样的事，因此 
在其刑法中也未规定对此事的惩罚。经过询问，人们道出，如有 
违者，不论是男是女，均会被逐出村外。”②英属圭亚那的印第 
安人“一般都不与本部落外的人通婚，因为人们不赞成这样做， 
认为这有损于本部落的尊严”®。在新安达卢西亚的柴马人中， 
人们只在本村之内缔结婚姻。洪堡在谈到这一部落 时说： “蒙昧 
48 民族往往分为众多的部落，各部落之间相互仇恨，从不通婚。即 


① Kroeber，“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Mohav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N. S. iv. 279, 

② Stephens, quoted by Bancroft,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663. 

③ Bernau, Missionary Labours in British Guiana ,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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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语言同源，即使只隔着一条小河或几座小山，也是如此。” ® 
对于巴西的某些部落来说，也是这样。在古代秘鲁，与外省人或 
外村人结婚是不合法的。 

在曰本，人们看不起阿伊努人，但同样，阿伊努人也看不起日 
本人。而且，不仅如此，阿伊努人内部也不甚合群。据说，他们从 
不与本部落外的人通婚，各村之间也不愿通婚。尤卡吉尔人“很少 
与陌生的村落或氏族通婚”据盖特先生讲，在印度，崇信多神 
的蒙古人和达罗毗荼人诸部落一般都只在本部落的圈子内实行婚 
配，虽说人们通常并不反对男子从部落外娶亲。据悉，奥朗人实行 
着极为严格的内婚制，“谁要是同部落外的人通婚，就会被立即逐 
出本 部落； 只有同异族妻子离异之后，才能获准返 回。” ©在部落之 
内，还可能会有内婚制群体。例如，托达人不仅对本部落与外部落 
的通婚存有强烈的偏见，而且还不允许同属托达部落的塔塔罗尔49 
人和蒂瓦利奥尔人通婚。不过，蒂瓦利奥尔男子可将塔塔罗尔女 
子带回自己村子来住，这种男子被称为“莫克托德维奥尔同样， 
塔塔罗尔男子与蒂瓦利奥尔女子也可以结成这样的关系，只是女 
方不得住在“莫克托德维奥尔”村中，而要由男方时不时地走亲，或 
搬到女方村中去住。在阿尔果德北部讲泰米尔语的马拉亚里部落 
中，据说男子必须在其“卡契”中娶亲。所谓“卡契，，，是一种类似胞 
族的群体。此外，人们还愿意在关系较近的亲属间结亲。据说，从 


① v.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zv Continent ■, iii. 226 sq. 

② Jochelson ，Yukaghir ^ p. 86. 

③ Dehon,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the Oraons，，，in Memoirs Asiatic Soc. Ben- 
gdlt i, 15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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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卡查里人中，每一个亚部落群体都是一个严格的内婚制单位， 
尽管各个不同的亚部落的成员可以随便坐在一起共餐共饮。在卢 
夏人和古老的库基人中，虽然同一家庭内的成员是禁止联姻的，但 


婚嫁之事一般都是局限于本氏族之内。在掸邦和上缅甸东北部某 
处，有一支属蒙古人种的山地部落——崩龙人。在他们那里，某些 
村子的青年男子一般都不愿意到村外寻找配偶。 

在塞尔马塔群岛的岛民中，各村之间都不愿通婚。在苏门答 
腊岛的库布人中，西里伯斯岛的米纳哈萨人中，婆罗洲的达雅克人 
50 中，新不列颠岛的土著中，以及荷属新几内亚的多雷族巴布亚人 
中，人们一般都是在本部落中结亲的。据贝斯特说，毛利人“在部 
落中以及在亚部落氏族（哈普）中，都实行内婚制。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他们甚至在作为亚哈普的家族中，也实行内婚制。这里并不 
是说，各‘哈普’之间，甚至各部落之间，没有相互通婚的情况。这 
种情况是有的，不过要比前一种少得多。人们出于社会的和政治 
的原因，还是认为在‘哈普’（亦即氏族）内部实行婚配的好。部落 
间通婚，一般都是为了和亲，因而具有一种政治上的性质。这里所 
讲的，是欧洲人到来之前的情况，而后，部落间的通婚现象就多起 
来了 ”® 。 在澳大利亚，有 一 些“联合部落”，他们一般都操同一种 
方言，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敌，或共同做一些别的事情。在这些部 
落之间，通婚的事还是很常 见的。 不过，还有很多部落，他们大多 
都是实行内婚制的。豪伊特在谈到迪埃里人 时说： “在该部落内 
部，人们一直激烈反对女子外嫁。而那些为人之父者，如家中有待 


① Best, * Maori Marriage Customs,' in Trans, and Proceed. New Zealand In¬ 
stitute ,xxxv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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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之子，更是极力反对将本部落女子外嫁。 ”® 

在马达加斯加，人们普遍实行氏族内婚制。同氏族外的人结5! 

讀 

婚，会被视为罪过，视为一种“社会通奸”吒据西布里说，在霍瓦 
人中，不仅氏族，而且“家族”，一般都不与外人通婚。 ® 据巴罗说， 

霍屯督人总是在本村内结亲。在聪加人中，民间舆论向来不赞成 
同部落外的人通婚，人们也都避免这 样做； 此外，民间舆论还劝人 
们不要同离得太远的氏族结亲。 A. J. 斯旺先生曾告诉我，在西坦 
噶尼喀的瓦古哈人中，人们也避免同另一部落通婚，虽然并无这方 
面的禁律。阿奇迪肯•霍奇森写道，在中非东部也常有这种情况。 
在比属刚果的瓦雷加人中，只有在边远地区，才有部落间通婚的 
事。在赤道非洲，非食人部落并不同与其相邻的食人部落通婚，他 
们对食人这一怪癖习俗甚为厌恶。在巴维利人中，“部落间的通婚 
曾一度遭到完全禁止，但是今天，这类婚姻又出现了，只是巴维利 
人对这类婚姻所生后代仍有偏见，就像欧洲人对黑白混血儿抱有 
偏见一样。” @ 在摩洛哥的柏柏尔人中，我们也可听到有关严格的 
内婚制的传闻。例如，在靠近阿尔及利亚的边远地带，居住着一支 
艾特齐赫里人（兹卡拉人），以其独处而著称。有报道说，他们只在 
自己内部实行婚配，而且拒不与任何外人发生性关系。在非斯以 52 


① Howitt , Native Tribes of South — East Australia , p . 185. 我们在下章 （ p . 132 
sqq . )将会讲到，在澳大利亚，还有一种内婚制。这种内婚制并无部落的性质，而是规定 
某一男子必须娶亲于另外一婚组、亚婚组或氏族。由于我们可以把这种婚组、亚婚组 
或氏族看作一个人所属的大群体中的一部分，因此，这也是一种内婚制。不过，正如豪 
伊特所说的 （ op . fiV . p . I 37 .)，“婚组制的界限通常要较部落的界限为 宽”。 

② Grandidier , Ethnographic de Madagascar , ii , 168, 

③ Sibree , The Great African Island, pp . 109, 256. 

④ Dennett , At the Back of the Black Mans Mind , p . 38. 


527 


南，居住着艾特瓦兰人的一个分支——艾特哈桑人。在他们那里， 
外人连婚礼都不能参加。 

关于古代闪米特人的情况，巴顿教授曾指出，从历史上看，他 
们在感情上是倾向于内婚制的。如果子女和部落外的人结了婚， 
做父母的总是感到很难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则明确禁止与迦南人 
通婚。据一般人推测，在雅典，至少是从伯里克利时代的情况来 
看，公民不能与外人结成有效的婚姻，除非后者已取得雅典公民 
权，或者前者属于公民大会授权可与外人通婚的社会群体。不过 
近来，有一些作者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说，没有证据表明雅典确曾 
禁止公民与外人通婚。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 实：不 论这类 
婚姻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它都曾在雅典出现过。而另一方面， 
罗马的情况则是没有疑问的。任何罗马公民，如所娶之女子不具 
有罗马公民身份，或不属于某一经特别授权而获准同罗马通婚的 
社会群体，则其婚姻无效。而且，此类婚姻所生子女亦不具有合法 
身份。在古代，为父者甚至总要从自己的家族中给女儿找一个丈 
53 夫。假如把女儿外嫁，就会被人当作一件怪事来谈。据刘易斯说， 
在古代威尔士，人们总是在氏族内结亲。 

人们往往特别要求妇女在本部落或本氏族内嫁人。在几内亚 
南部，“沿海部落的男子想从灌木林中的部落中娶多少妻子都行， 
但是，如果灌木丛中的男子想从沿海部落中娶走一个妻子，都会被 
视为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在吉大港山区的查克马人中，男子 
不必一定要娶本部落的女子，但女子外嫁之事则闻所未闻。蒂佩 
拉人和阿博尔人对于把本氏族女子嫁给外氏族的事甚为厌恶。人 


① Wilson, Western Africa » 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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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庄重地对多尔顿上校讲 ：“如 果有哪个帕丹女子做出这种有失身 
份的事，就会导致日月无辉，万物失和，劳作中止。只有通过献祭， 
才能洗清这个污点。” ® 据安南代尔和鲁宾逊两位先生讲，在帕塔 
尼地区，“马来社会分为众多的家族，家族中盛行内婚制，人们都希 
望把女儿嫁给本家族的人。” @ 

凡是部落之间或部落分支之间甚少交往的地方，彼此通婚的情 
况自然就很罕见，甚至根本没有。哈根说，由于库布人所属的各部 
落间几乎无甚往来，因此相互通婚之事也就无从谈起了。乔切尔森 
博士对尤卡吉尔人的内婚制倾向进行过探讨，并发现了这样一个原 
因: 作为一支游猎部落， if 也们在寻找食物时，必须以家族或家族群为 
单位，分散活动。这就迫使他们在本群体内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传 
统的相互隔绝状态，以及人们对那些在习俗、举止和语言上与自己 54 
不同的异族所产生的反感，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异族通婚作出种种非 
难，甚至明令加以禁止。导致这种情况的另一原因则是部落或氏族 
不愿让其成员分离出去。在马赛人中，“假如哪个女子被外人娶走， 
假如哪个男子到其他部落去服役娶亲，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如 
果他们胆敢返回的话，就会被人活活打死贝斯特先生在谈到毛 
利人的内婚制时曾说，在过去那种经常打仗的日子里，在氏族范围 
内保持尽可能多的兵员，无疑会被人们认为是可取之举。关于夏延 
族印第安人，早期的记载明确指出 ：根据 该部落的习俗，年轻男子在 
结婚时通常都要搬到妻子家去住，所以“酋长们所采取的对策，就是 


①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28. 

② Annandale and Robinson, Fasciculi Malayenses , ii. 74 

③ Hindle, of the Massai ,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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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男子均在部落之内娶亲结婚，以保持本部落的力量。 ”® 内婚 
制在有些地方是与婚后从夫居的制度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行 


内婚制的原因之一，显然在于该群体不愿失去本群体中的女子。虽 
然托达人强烈反对任何女子外嫁他乡，但他们并不怎么反对女子与 
外人联姻，只要她们还留在自己的群体中就行。毛利人实行内婚 
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如果一个女子嫁到另一个部落或氏族，她 
和她的‘马那’（即‘力量 ’） 就不再属于她的家人和氏族了。” © 此外， 
还有一个原 因：夫 妇吵架并发生对骂时，如他们之间有亲缘关系，所 
骂的话就不如无亲缘关系的夫妇对骂的话那样重。古代阿拉伯人 
实行同村男女结亲的做法，是为了达到强化'亲属关系的目的。摩洛 
55 哥的里夫族柏柏尔人鼓励同村男女结亲，为的是拒外人于村外，这 
样就可以不必给外来之妇以继承权。在马达加斯加的霍瓦人中，氏 
族与“家族”拒不与外人通婚，“是为了保持地产的完整，同时也是出 
于一种很强的氏族感”气在古代威尔士，人们限制与氏族外的人通 
婚是为了防止外人及其后代在本氏族中拥有财产和统治权。摩西 
吩咐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要嫁给其父亲部落的男子，这样，她们的产 
业就会留在“同宗支派中”而在《申命记》中所提出的禁止与迦南 
七国人通婚的理由，则是宗教方面的 :“他 (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 
从主，去事奉别的神。”⑤ 

摩西关于禁止以色列人与迦南人通婚的禁律，至少自以斯拉 


① Mooney, “Cheyenne Indians，’’ in Memoirs American Anth.rop• Association, 
i. 410. 

② Best, in Trans, and Proceed. New Zealand Institute, xxxvi. 21. 

③ Sibree, op. cit. p. 109. 

④ 《圣经•民数记》第 36 章第 12 节。 

⑤ 《圣经.申命记》第 7 章第 3 节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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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又扩大至该国所有的异教民族。后来的宗教当局依照以斯 
拉训令的精神，在马卡比时代和反罗马战争时代，都曾禁止以色列 
人与任何非犹太人通婚。这种禁律，即为《塔木德》和《拉比法典》 
中所确立的法律。虽然《拉比法典》并没有对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 
的问题做出任何特别的规定，但实际上，在关于禁止与非犹太人通 
婚这一大的禁律中，即已将基督徒包含在内。 1807 年由拿破仑召 
集的犹太宗教会议宣布，以色列人与基督徒依据民法而缔结的婚 
姻是有效的，不应受到教规的处罚（革出教门），“虽然缔结这样的56 
婚姻不能举行宗教仪式”，即不能举行犹太教的宗教仪式 。①1844 
年在不伦瑞克召开的犹太拉比会议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 会议决 
定，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甚至与信奉各种一神教的教徒通婚，“均 
不受禁止”，只要国家法律允许父母以犹太教信仰教育子女即可。 
但是，这一决定显然有悖于《塔木德》的规定，因此，即便是鼓吹犹 
太教改革最积极的人，也对此决定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任何教派 
的犹太人都不赞成与信奉不同宗教的人通婚。在某些欧洲国家， 

如在俄国，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的情况仍旧十分罕见。在维也纳， 
1898年纯犹太婚姻有8彳7例，而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仅有 
110例。在布拉格，这两种婚姻的比例仅为354比6。另一方面， 

在柏林，1899年中纯犹太婚姻有621例，而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 
的通婚则为229例。在普鲁士，1900这一年中有474名犹太教男 
女与异教徒通婚，而犹太人内部联姻的则有4799例。当然，在上 
述事例中，如要确定犹太人内婚与外婚的比例，自然还要将纯犹太 


① Halphen, Recueil des lots & •zee. Concernant les Israelites depuis la 
Revolution de 1789.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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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人数翻上一番。 

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婚姻，还受到基督徒方面的禁止。君 
士坦丁以及后来继任的一些皇帝，还有很多次宗教会议，都主张禁 
57止这种婚姻。在中世纪时，这种婚姻已普遍为人们所回避。雅各 
布斯先生曾说 过：“ 欧洲的民间传说都视犹太人为某种劣等人，因 
此，在中世纪时，对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少女来说，要把与犹太人的 
结合视为一件平常之事，是需要有极大的宽容精神的，而这几乎是 
做不的。” ® 的确，由于犹太人对基督圣名的强烈憎恶感，因此早期 
教会反对与犹太人通婚之程度，更甚于反对与其他异教徒通婚。 
虽然圣保罗曾告诫基督徒不得与异教徒结合，德尔图良更把这种 
结合称为私通，但早期的教会却常常对这种婚姻加以鼓励，以作为 
宣扬基督教的一种手段。只是到了后来，当教会的发展已取得不 
容置疑的成功时，它才实际着手禁止这种婚姻。在12世纪，当“格 
拉提安教令”公布时，阻止异教通婚已成为教会法的一部分。从那 
时起，天主教徒与异教徒缔结婚姻，只有得到教会当局的特许，方 
被认为有效。另一方面，天主教徒与教会异端分子缔结的婚姻虽 
被认为有效，但只有在得到教会特许的情况下才被视为合法婚姻。 
然而，从很早以来，就有不少人反对这种婚姻，历次宗教会议也曾 
立法禁止这种婚姻。特兰托公会议规定，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 
缔结婚姻，除非事先经教会批准，否则一概无效。不过，罗马教皇 
58 迫于某些压力，而逐渐对异教通婚做出不少让步。汤顿曾 说过： 
“教会方面总是很嫌弃这类婚姻，因为这不仅影响圣餐之拜受，而 


① Jacobs, “On th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Jews’” in Jour. Anthr. 
Inst. xv.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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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有使人走人歧途的危险，并导致子女教育上的一些困难。 ”® 
新教徒起初也禁止此类婚姻，但是现在，无论是在罗马天主教国 
家，还是在新教国家，异教通婚都不与民法相违背。至于在希腊正 
教各国，情况则有不同。那些国家均已在民法中采纳了教会的某 
些限制措施。在东方教会方面，公元7世纪在特鲁罗 （ Trullo ) 召 
开的会议宣布，天主教徒与异教徒的婚姻均属无效。这一法令至 
今仍有效力。希腊正教还反对同罗马教会的成员结婚。在俄国， 
现已通过多项法律，规定此类婚姻所生子女如不接受东正教的教 
育，则其婚姻不被允许。不过，即使是在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共同组成的国家里，异教间的通婚在全部婚姻中也只占有很小的 
百分比。但是，这种婚姻的百分比还是在增加。例如，在巴伐利 
亚， 183 5 —1850年间，异教通婚在全部婚姻中的百分比仅为 
2.8%，而在 1876—1877 年间，则达到 6. 6%。信奉天主教的男子 

在同异教徒，特别是在同信奉新教的妇女通婚上，似乎是最为自由 
的。 


伊斯兰教也曾把宗教视为通婚的障碍。《古兰经》明确 表示： 
“不得与崇信多神的女子结婚，除非她皈依伊斯兰教，但是，《古兰 
经》又规定，穆斯林若娶享有贞节美名以及属于经典教派、笃信天 
启宗教或道德宗教的女子，亦为合法。从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教 
规中，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律法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逊尼派承认 59 
穆斯林男子与犹太女子或基督教女子所缔结的婚姻是合法的、有 
效的，但认为穆斯林男子与拜火教女子或印度教女子的婚姻是无 
效的。什叶派中的一些人则不承认穆斯林男子与任何异教女子所 


CD Taunton, Law o f the Church » p.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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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的永久性婚姻是合法的，但允许穆斯林男子在某一规定的时 


期内与基督教女子、犹太教女子或拜火教女子缔结暂时的婚姻。 


但是，这两个教派都禁止穆斯林男子与奉行偶像崇拜、星辰崇拜或 
任何一种拜物教的女子结婚。至于穆斯林女子，则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与非穆斯林男子结婚。 

在印度教徒中，即使不同种姓的人也不得通婚。内婚制实为 
种姓制度的本质。非但如此，印度教徒不仅不能与不同种姓的人 
通婚，而且，一个种姓往往又分为若干亚种姓，亚种姓之间一般也 
不能通婚。虽然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亚种姓可以同某些亚种姓通 
婚，但却不能同另一些亚种姓通婚。有些亚种姓可以从某些亚种 
姓中娶亲，但却不能将女子嫁到这些亚种姓中去。有些部落还分 
为不同的等级。在这样的部落中，则可能盛行“攀高婚”，即做父母 
的须将女儿嫁给相等的或较高的等级，如果未能如愿，则父母的地 
位也将下降到女儿所下嫁的那个等级。至于男子，则既可以娶同 
等级的女子，也可以娶较低等级的女子。现在，攀高婚在印度流行 
甚广，但在印度南部和阿萨姆地 E ， 我们却未听到这方面的传闻。 

60 这是一种远古习俗的现代形式。摩奴承认，与种姓低一等的人结 

婚所生的子女可以具有合法性，但他谴责雅利安男子与种姓低贱 

的女子结婚。《家范经》允许刹帝利种姓的男子娶本种姓的女子或 

低一级种姓的女子为妻，允许婆罗门种姓的男子娶本种姓的女子 

或低两个种姓的女子为妻，但只允许吠舍种姓的男子娶本种姓女 

子为妻。《家范经》还引述了某些经典的一种看法，即上述三种种 

姓的男子均可娶首陀罗女子为妻。但有些经典则反对在某些情况 

下娶首陀罗女子为妻，而这又 说明： 在其他情况下这样做是正当 

的。在印度的穆斯林中，人们认为一个男子所娶的第一个妻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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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一位处女，且具有同自己相同的社会地位，最好同属其中一个 
较大的分支，或同属其中的一个部落。 

阶级内婚制在世界各地的很多民族中都可见到。据沙勒瓦 
说，在阿尔袞琴人中，有“相当多的家庭”只能相互联姻，而不能与 
他人通婚。在阿特人中，人们对门第十分看重，而一个贵族男子假 
若不与本部落或他部落中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就会失去其原有 
的种姓。在萨利什人所属的各部落中，酋长的子女只能与处于同 
等级的人 结婚； 同样，贵族也只能与贵族结婚。在中美洲地峡地区 W 
的印第安人中，首领们只同具有贵族血统的女子结婚。而在危地 
马拉 ，一 个自由民若娶一个女奴为妻，则自己也会降为奴隶。巴西 
的印第安部落也认为这样一种婚配是非常有失体面的。在刚果的 
巴亚卡人中，“奴隶必须娶奴隶，自由民必须娶自由民。自由民即 
使纳女奴为妾，也是不允许的。” ® 在马达加斯加，不仅存在氏族内 
婚制，而且还存在阶级内婚制。例如，在霍瓦人中，就有三大等级， 
即贵族、平民和奴隶。他们之间几乎不能通婚。而在奴隶之内，又 
分有三个等级，彼此也不能通婚。同样，在东北非的马雷亚人中， 
各个不同的等级也都是实行内婚制的。在象牙海岸的塞古埃拉人 
中，手艺人只同手艺人联姻。在特达人中，工匠是一种世袭的种 
姓，自视卑贱，只能与本种姓的成员联姻。同样，在马赛人中，工匠 
家庭也只能与工匠家庭联姻。在阿拉伯北部的埃内兹人.中，人们 
从来不与手艺人联姻，也从来不把女儿嫁给长工或城里人。在卡 
尔梅克人中，不同阶层的人从不缔结婚姻。在吉大港地区，奴隶只 
能与奴隶结婚。在马来群岛，人们普遍不赞成社会地位不同的人 


① Torday ，Camp and Tramp in African Wilds ,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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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彼此通婚，有些地方甚至还加以禁止。在菲律宾群岛刚被发现之 
时，当地土著中的不同阶层是不通婚的，那些贵族更是注重门当户 
对。盗贼群岛的人们认为，只有贵族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哪一个贵 
族若娶了平民女子为妻，就会被活活处死。在波利尼西亚，平民百 
姓也几乎被贵族视为另外一种不同的人。因此，社会上层极力反 
对贵族与平民成亲。在塔希提，假如哪个有地位的女子甘愿嫁给 
地位不如自己的男人，他们所生的子女就会被人处死。在吉尔伯 
特群岛的莱恩岛上，如果绅士阶层中的某个人同一个平民结了亲， 
其土地即会被没收。 

在中国，戏子、巡警、船夫和苦力只能娶各自阶层的女子，而不 
得娶其他人家的女子为妻。朝鲜也存在阶级内婚制。在日本的大 
宝律令时代（公元701 —1192年），曾有一个低贱的阶层，官方不准 
63 其与其他阶层通婚。随后，在封建时代（自12世纪末至明治时 
期），日本社会又分为封建领主、武士和平民三大阶级，其中平民阶 
级又分为农夫、手工艺人和商人等阶层。各阶级或阶层之间均需 
得到特许，才可以通婚。 

在欧洲，也曾存在类似的禁律。直至公元前445年，罗马的平 
民与贵族一直不得相互通婚，贵族与被保护人之间也不得通婚 。 
西塞罗本人就曾反对自由民出身者与获得自由的释奴相互通婚。 
虽然这种结合在罗马皇帝统治时期一般都可获得准许，但元老院 
的议员则不得娶女释奴，女保护人也不得与男释奴结婚。自由民 
与奴隶之间可以同居，但不得结婚。奥古斯都订立的婚姻法也禁 
止自由民出身的男子与名声不好的女子——诸如艺妓、鸨母和淫 
妇-结婚。至于元老院的议员，在婚姻上则有更多的限制。他 

们不但不能娶女释奴，而且还不能娶名声不好的人家的女儿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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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虽不得与这些女子结婚，但同居还是可以的。 

在条顿诸民族中，自由民若与奴隶发生性关系，则男自由民会 
被贬为奴隶，女自由民会被处死。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奴隶制的 
废除相对较早，而在德国，奴隶制之后又接上了农奴制。这样，门 
当户对就继续被人们视为取得合法婚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直至13世纪，任何德国妇女若与农奴发生了性关系，即会失去其 
自由。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斯堪的纳维亚，贵族都是从自由民阶 
级中逐渐产生出来的，并成为一个有别于自由民的阶级。于是，贵 
族出身的人与非贵族出身的自由民通婚，便被认为颇不般配了。 
在瑞典，这样的婚配曾引起过很严重的经济后果。即使在今天，欧 
洲仍旧存在着昔日阶级内婚制的痕迹。根据德国民法典的规定， 64 
上层贵族出身的男子和出身低微的女子联姻，至今仍被认为是不 
相宜的；该女子无权享有丈夫的贵族地位，她和她所生的子女也不 
能充分拥有继承权。但是，正如亨利 • 梅因爵士所说的 ，一 个人择 
偶所不能超出的“外圈”，亦即内婚界限，大多都是在习俗或偏见的 
庇护下为人所采用的。“在法国，尽管存在着种种正式的制度，贵 
族与中产阶级（其区别大致在于姓氏中有无虚词 “ de ”） 的联姻虽然 
亦有所闻，但实属罕见。”① 

同印度教徒中的攀高婚颇为类似的习俗，在其他一些民族中 
也可见到。在马达加斯加，贵族种姓分为六个婚组，差不多每个婚 
组都声称自己是皇祖的后裔，并将自己看作一个血亲群体。从理 
论上讲，这些群体都是实行内婚制的，不过，较高婚组中的男子可 
娶较低婚组中的女子为妻。但另一方面，根据严格的禁律，地位较 


① Maine ，Dissertations on Early Lauu and Custom y p. 22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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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女子则不可以下嫁。如果下嫁给平民百姓的话，即会失去其 
贵族身份，家人也会与她脱离关系。布尚戈人认为，一个奴隶出身 
的男子，即使其本人是自由民，但由于出身的低贱，也不能娶布尚 
戈女子为妻。不过，他们允许自由民娶奴隶之女为妻。在象牙海 


岸的塞古埃拉人中，男子可与他所掳获的女子结为夫妻，但女子却 
不能与被俘的男子结婚。贝尼阿梅尔人允许贵族娶平民之女，却 
不允许平民娶贵族之女。在毛利人中，“酋长可娶女奴为妻，但酋 
长的女儿若嫁给某个奴隶，则是一件丟人的事。” ® 在莱恩岛上的 
居民中，绅士阶层出身的妓女若与平民同居，是一件有失脸面的 
事； 而绅士阶层中的男子若与平民阶层出身的妓女同居，则无损于 
体面。 

在很多情况下，种姓内婚或阶级内婚显然源于种族差异或民 
族差异。社会分化可以由外族征服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征服者便 
成为贵族，被征服者便成为庶民或奴隶。据说，秘鲁的印加人便是 
一些征服者。在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之前，那里的贵族是撒克逊 
人•，征服之后，贵族便易为诺曼人。在日耳曼人征服高卢后的 
1000年间，在法国占支配地位的民族便一直是这些征服者的后 
裔；直至15世纪，所有上层贵族都是法兰克人或勃艮第人。威 
廉 • 里奇伟爵士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 ••罗 马贵族最初乃是征服罗 
马的一支萨宾人，而平民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利古利亚人。在斯 
巴达，也有一个由征服者构成的贵族阶层，他们与被征服的希洛人 
有着明显的差异。 

有人认为，梵文中的“种姓”一^词为“瓦尔纳” （ Varna ) ，其字母 


① Thomson ，Story of Nerv Zealand, i. 176. 



含义是“颜色”，而这就反映出印度的髙低种姓之分是从何而来。 
这个词最初在《梨俱吠陀》中系指因肤色差异而形成对照的两个阶 
级，即达塞瓦尔纳和雅利安瓦 尔纳； 在以后的各《本集》和《梵书》 

中，便用以指称印度的四个种姓。印度原是由皮肤较黑的民族所66 
居住的，后来，肤色较浅的雅利安人从西北方向进人印度，占据了 
这块土地。他们带来了梵语，也带来了《吠陀》和《奥义书》中所表 
述的那些宗教观念。这些征服者的专横心态及其对异族的极端轻 
蔑，以及他们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强烈排异性，终于找到了一个发 
泄之处，这就是在他们自己与被征服的“首陀罗”之间，划出一条严 
格的界限。征服者到来之初，本族女子甚少，因此不得不娶土著女 
子为妻。后来，当这种男多女少的问题解决之后，他们便自我封闭 
起来，不再与异族通婚。于是，社会各群体就变成了像现在这样的 
种姓。据说，直到现在，种姓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与种族相对应的。 
至少在印度北部，一个种姓的体质类型即可反映出它的社会地位， 
例如，社会最上层的人具有雅利安人的体貌，而社会最底层的人则 
具有土著人的体貌。诚然，以上这些见解并未被人们普遍接受。 

有些作者就认为，要探寻种姓制度的起源，只能从职责与职业的统 
一性上人手。但是，以民族学资料为基础的种姓理论可能还是正 
确的，尽管现今的社会等级的确与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种族差 
异从一开始就与职责上的差异相伴随。这是因为，征服者自然而 

然地要将高等职业留给自己，而把较原始的职业留给那些非雅利 
安血统的首陀罗。 

贵族与平民在体质类型上的差异常常含有这样一种暗示：他 
们可能源于不同的种族。在掸人中，“社会上层的大多数人在体貌 67 
上似乎都可以与平民百姓相区分。他们的脸部较长，而且明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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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鞑靼人的容貌特征。” ® 在贝尼阿梅尔人中，贵族大多肤色较浅， 
而平民则肤色较黑。波利尼西亚的贵族肤色也较浅，而且，“他们 
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比平民百姓在相貌、风度和体力上强得多，就像 


他们在地位和财力上比平民强得多一样，虽说他们的贵族地位是 


从祖上承袭下来的，而不是因其个人天陚而被众人推举上来的。 
太平洋上大多数群岛也都有这种情况，其中尤以塔希提岛及其毗 
邻诸岛为甚。” ® 

作为不同祖先的后代，贵族家庭的人■总是倾向于保持其独有 
的地位，保持其有别于周围民众而近乎外来之人的一种身份。托 
克维尔伯爵对于阶级界限十分明显的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缺乏认同 
感的情况，曾作过一番考察，他写 道：“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见解、 
情感、权利、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于是，属于每个阶级的人们都 
不同于他们的同胞 大众；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思考，在感受，几乎 

不相信他们属于同一类人。 中世纪的编史家按其出身及所受 

教育均属于贵族阶层，他们在叙述贵族的悲剧结局时，不禁悲从中 
来，清然泪下；而在说到普通人遭受虐杀拷打时，则安之若素，无动 
于衷。这些作者对于普通百姓并非出于习惯性的憎恶或者有意轻 
蔑;社会各阶级当时尚未宣战。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出于感情，不 
68 如说是出于本能的驱使。因为他们对于穷人的痛苦没有清楚的了 
解，也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 ® 对于阶级外婚的禁止，或者广而言 
之，对于这类婚姻的回避，皆起源于这样一种排他性以及与此相伴 
的种种观念。对于男女间的正式婚姻，人们往往要求当事双方在 


① Anderson, Mandalay to Momien , p. 289 . 

② Ellis, Polynesian Researches , i. 82 . 

③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ii. 149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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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上比较般配，而对于超出内婚制范围的非正规婚配，人们往往 
就不那么苛求了。这种情况不独阶级内婚制为然。有一位旅行者 
曾经谈到，在吉达，人们很少顾及性道德，因此一个贝都因女子可 
以为了金钱而委身于土耳其人或欧洲人。但是，假如让她与这些 
异族人正式结婚，她便会感到这是自己终生的耻辱。 

现代文明倾向于逐渐减少或消除那些将不同种族、民族、宗教 
信徒以及社会各阶级分隔开来的障碍，从而使内婚制的各种严格 
限制趋于缓和，使男女择偶范围得以扩大。这一过程在人类历史 
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内婚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本是源于一种 
种族的或阶级的自豪感，或是源于宗教上的不宽容性，而在其实行 
过程中，又反转来巩固并强化了这种情感。不同群体的男女若能 
经常通婚，则势必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涉及某些近亲结婚的内婚制规则。很多 
民族都认为，堂表亲之间联姻乃是最适当的一种婚姻，并认为堂表 
兄有权而且有义务同其堂表妹结婚。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毫无区 
别地适用于所有堂表亲，而几乎总是限于其中的一定范围。 

古代阿拉伯人认为，一个男子有权娶自己的堂妹，69 
( bint ’ amm )， 即自己叔伯之女。他们认为，这种婚姻可以加强亲 
属间的关系，并使家产不致外流。同堂妹联姻的权利至今仍在穆 
斯林世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据伯克哈特说，“阿拉伯的所有贝都因 
人都承认堂兄弟对于堂姐妹的优先择娶权。假如男子又已付出一 
笔适当的聘金，做父亲的就不能拒绝把女儿嫁给他。而这笔聘金 
总是要比向外人索要的少一些。堂兄弟没有义务一定要娶堂姐 
妹，但是，不经堂兄弟同意，堂姐妹则不能嫁给他人为妻。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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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男子允许其堂姐妹嫁与她所爱之人，他通常都会说 ：‘她 原是我 
的一双鞋，我已经不要她了。’当做丈夫的要抛弃私逃的妻子时，通 
常也是这样说。” ® 在巴勒斯坦农民中，如果一个女子嫁给了另一 
个人，其堂兄弟就会认为自己有权将她从迎亲队伍中强行夺走。 


我在摩洛哥也曾听到过此类说法。在里夫，人们还听说过这样的 
事：某 人的叔叔将其女儿嫁给了另一个人，于是，这个人便把自己 
的叔叔给杀了。在摩洛哥，如娶叔伯之女为妻，所付聘金也往往较 
一般为低。不过，有些人为了不让侄儿娶走自己的女儿，也有索要 
大量聘金的。堂兄妹联姻可以使家产不外流，而且，还可以保持血 
统的纯度，这在谢里夫家族中尤为重要，因此，这种婚姻相当普遍。 
据说，这样做还有助于家庭的幸福。人们说，和不认识的女子结 
婚，如同从水罐中 饮水； 而同叔伯姐妹结婚，则如同从盘中饮水，自 
己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这种婚姻还可以给做丈夫的以更大的夫 
权。 一旦做妻子的跑了，她的父亲或兄弟就会把她找回来。这样 
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妻子的不能辱骂丈夫的祖辈，因为这样一 
骂，也就把她自己牵连进去了。一个人娶了自己的堂姐妹，还可以 
得到宗教上的功德，这样，他在末日审判时就不会受到惩罚了。同 
时，这也是一种责任。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对于一 
个男子来说，听任自己的堂姐妹守在闺中而自己另娶其他女子为 
妻，这是很不适宜的。在印度的穆斯林中，无论是堂兄妹，姨表兄 
71 妹或姑舅表兄妹，其联姻都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有人则更愿意 
在姻亲关系之上再度联姻。不过，最常见的婚姻还是堂兄妹之间 
的联姻。那里的一些穆斯林说，实行堂兄妹联姻的目的，是要尽可 


① Burckhardt♦ Notes on the Bedouins and Wahabys , pp. 15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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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家族血统的纯净，并使祖先留下的产业不致外流。 

在马达加斯加，堂兄妹联姻的事极为寻常。人们把这种结 
合看作是使家产不致外流的最好办法。人们还把这种近亲联姻 


称之为“洛瓦齐一米芬德拉”，意即“家产不外流”。姑舅表兄 
妹之间的联姻也是可以的，还可以按规定举行一个较小的仪 
式，但条件是要排除任何血缘上的麻烦。至于姨表兄妹联姻， 
如果他们二人的母亲均为一母所生的话，这种联姻则会被视为 
乱伦，令人恐惧。麦考尔 • 希尔在谈到南非的班图部落时曾 
说，在深山的土著中，人们为了使家产不外流，几乎都是实行 
堂兄妹联姻。 

在很多情况下，姑表兄妹或舅表兄妹之间的联姻，即所谓“交 
表婚”，则被视为最适当的婚姻。这种婚俗在印度南部非常普遍， 
此外，在印度其他一些地方，也有这种婚俗。虽然很少有堂兄妹或72 
姨表兄妹联姻的情况，但对一个男子来说，舅表亲或姑表亲之间的 
联姻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还是一种义务。不同的部落或不同的73 
种姓，在对这些规则的遵守和贯彻上，则有宽有严，不尽一致。在 
尼尔吉里丘陵的卡苏巴人中，如果一个男子的姑表姐妹比他的年 
龄大，他便不一定非娶她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既可以娶姑姑的 
女儿，也可以娶舅舅的女儿。而在其他一些民族中，则不论一个男 
子与他的姑表姐妹孰长孰幼，他都不得以此为借口拒绝娶她为妻。 
钦人居住在阿萨姆和中国云南省之间的山区中。根据他们的习惯 
法，舅表亲有联姻权，“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已成年而另一方尚未成 
年，则已成年的一方可不必等年幼的一方成年后与其成婚。”除此 
情况之外，违反这一习惯法并“与他人结婚，，的一方则要被 处以罚 
金。但也有例外，这 就是： 在姑舅二人均在世时，如果姑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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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婚约，但保证让第三代实行联姻，则可不予处罚。 ® 在阿萨 
姆的米基尔人中，从前，如果一个男子未娶其舅表姐妹，他的舅舅 
就可以随意打他。在有些地方，做父母的如果没有把女儿嫁给有 
权娶她的亲戚，就会被人从本种姓中驱逐出去。而在別的地方，表 
亲的第一取舍权仅仅是一种形式。 

在锡兰的僧伽罗人中，“姨表亲或堂亲是很少允许联姻的，人 
们总是最乐意促成舅表亲或姑表亲之间的联姻。” @ 在中国的一支 
土著部落——黑苗中，姑娘必须嫁给舅舅的儿子，也就是说，一个 
74男子可享有对其姑姑的女儿的婚姻权。根据吉利亚克人的习俗， 
男子应娶舅舅的女儿，女子应嫁给姑姑的儿子。在苏门答腊的某 
些地方，人们禁止姑表亲联姻，而鼓励舅表亲联姻。如果一个男子 
不和自己的舅表亲结婚，舅舅就会生气，甚至还有人说，上天也会 
发怒。据朗贝尔说，在新喀里多尼亚，人们都认为姑舅亲联姻是特 
别相宜的，而堂亲或姨表亲联姻则须严加禁止，就好像他们是亲兄 
妹一样。巴兹尔•汤姆森先生谈到，在斐济，男孩自一出世起，就 
被认为是姑姑之女或舅舅之女的天然丈夫。“从理论上看，择偶范 
围是很大的，因为一个男子可从三代甚或五代从表亲中纳妾，但实 
际倾向是，所纳之妾一般都是第一代表亲，即舅舅的女儿。” ® 据这 
段引文的作者说，当地土著还告诉他，自从基督教传入以及地方政 
府建立起来之后，纳妾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了，但据说现在至少仍有 
30%的人还在纳妾。堂亲和姨表亲之间是禁止联姻的。在有些地 
方，姑舅表亲只有到了第二代才能婚配。在澳大利亚的乌拉本纳 


① Maung Tet Pyo ，Customary Law o f the Chin Tribe, pp. 4, 5, 8 sq. 

② Perera, Glimpses of Singhalese Social Life , p. 3. 

③ Thomson, Fijians^ p. 183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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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男子的最佳配偶是其大舅之女或大姑之女，而姨表亲或堂亲 
则是严格禁止结亲的，因为这些从表亲与当事者本人同属一个外 75 
婚等级。在非洲的赫雷罗人中，交表婚是一种通行的婚俗。在那 
里，堂亲和姨表亲同样也严格禁止结亲。 

在其他很多民族中，也允许实行交表婚，但这并不一定表示： 

交表婚被视为最合适的婚姻。例如，在萨维奇岛，姑舅亲或堂亲均 
可联姻，人们对此也不会感到震惊，但这种联姻方式并不普遍。西 
非的芳蒂人禁止姨表亲联姻，而准许姑表亲联姻，但人们并不鼓励 
这样做。在东非的桑戈人中，从表亲中只有交表亲可以通婚，但人 
们更愿意与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家结亲。很多民族之所以允许交表 
亲联姻，显然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而另 
一方面，在实行氏族制度的地方，如果世系是以父方计算的话，堂 
亲即属同一 氏族； 如果世系是以母方计算的话，姨表亲即属同一氏 
族。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两姐妹分别嫁给同一氏族的两兄弟，则 
两姐妹的子女亦属同一 氏族；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两兄弟分别娶 
了同一氏族的两姐妹，则两兄弟的子女亦属同一氏族。不过，即使 
堂亲或姨表亲分属不同的氏族，他们在社会关系上也会比姑舅表 
亲更近一些，因此，他们之间的联姻就会被视为一种乱伦。还有人76 
提出，在由母系制改为父系制的氏族中，堂亲即已属于同一氏族， 
因此已不可 联姻； 至于过去有关姨表亲联姻的禁律，现在却可能依 
然有效。而从氏族的各种限制性规定来看，舅表亲的联姻和姑表 
亲的联姻则没有必要加以禁止。但是，我们这里要解答的问题并 
不是交表婚何以被允许，而是交表婚何以成为一种习俗。 

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应当从社会环境中去找原因。交表婚 

的社会环境同另一些民族实行堂亲联姻这一婚俗的社会环境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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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交表婚的目的可能是要将亲属凝聚起来。在目前的情况 
下，各个家庭分属于不同的氏族，有鉴于此，这一目的就显得更重 
要了。据说，在毛利人中，“兄弟之间或亲属之间为了巩固并加深 
他们的友情，常常做出这样的安 排：如 果一方生了一个女孩，另一 
方生了一个男孩，就会让他们尽早成婚。”①即使在文明社会，人们 
也不时可以看到，有些朋友为了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常常鼓励各 
自的子女彼此联姻。此外，交表婚不但能使家人凝聚在一起，而且 
还能防止家产的散失。因此，在家产经由母系遗留给后代的社会 
中，做父亲的要想给儿子谋得一些家产，就会让他同姑表姐妹甚或 
亲姑姑 结婚； 而要想给女儿谋得一些家产，就会把女儿嫁给自己的 
77 财产继承人，亦即女儿的姑表兄弟。例如，属于西德内人一个支系 
的卡列尔族印第安人就是完全以母方计算世系的。在那里，男子 
常常要安排自己法定的财产继承人和接班人，即自己姐妹的儿子， 
娶自己的一个或几个女儿，为的是“使自己的后代可以分得自己的 
财产，而不致使自己的财产在氏族的有关规定下被完全剥夺。根 
据他们的法律，任何祖传财产和权利不得传给其他氏族的人，即使 
接受人是捐赠者本人的子女。在卡列尔人中，这些法律和规定被 
加以严格遵守，因此才有把女儿嫁给其姑表兄弟的习俗 。” ②在谈 
及印度南部实行交表婚的情况时，理查兹先生曾说，我们可以把给 
予一个男子在与姑舅表亲联姻上的第一取舍权这一规则，解释为 
母系继承制与强调父系继承制的婆罗门法之间的某种妥协，因为 
这一规则在父系制度的形式下保留了母系继承制的原则。交表婚 


① Polack，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New Zealanders, i. 136. 

② Hill-Tout, The Far West，the Home of the Salish and Dene, p. 145 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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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哈亚瓦德纳•拉奥先生认为.，在高止 
山脉东部的贡德人中，如同在廷内维利和马都拉南部地区及塞勒 
姆和哥印拜托的情况一样，男子之所以要求和姑表亲结婚，原因之 
一可能在于“减少结婚的费用，因为在这些部落和种姓中，娶亲所 
要的聘金是很重的” ®。 在很多民族中，人们都坦诚表示，同交表 
亲联姻要比娶一个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便宜。在京吉山区的伊鲁拉78 
人中，以及在托雷斯群岛的休岛上，娶舅舅的女儿为妻根本无须付 
任何聘金。此外，在马都拉地区，男子有权要求与姑姑的女儿结 
婚。有人说，这种习俗的动机“似乎在于这样一种想 法：女 子出嫁 
时，已给家里造成某种 损失；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她应该将自己的 
一个女儿再送回到自己娘家这种回归意识很明显地包含在 
“把奶送回去”这句话中，意即将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在印度中 
部各省的某些部落中，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的 含义。 中国的黑苗则 
称这种婚姻是“把别人家给的种子再还给人家” 

这样，我们就可以追溯到交表婚的各种动机，而不是像某些作 
者那样，只把它想像为古代社会制度的一种遗迹，认为除此之外， 
别无含义。里弗斯博士认为，“堂亲联姻或姨表亲联姻都是被严格 
禁止的，而姑舅表亲联姻却颇受人们青睐，要想了解人们这样做的 
动机”，是非常困难的。 ®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从表亲联姻受人青 
睐是各有原 因的； 这些原因可以导致人们对交表婚情有独钟，而将 
其他形式的从表亲联姻视为 乱伦； 此外，还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在 


① Hayavadana Rao , in Anthropos, v . 794. 

② Francis，quoted by Dahmen , In Anthropos, v . 325. 

③ Schotter ， m Anthropos^ vi . 320. 

④ Rivers，in Jour. Roy. Asiatic Soc . 1907, p . 623 只 


547 


有些环境下，人们就会对交表婚情有独钟，而不论对其他形式的从 
表亲联姻是否加以禁止。里弗斯博士提出，在印度以及在其他一 
些地方，交表婚是由于一个社会分为两个外婚半族或外婚组而导 
出的，这种半族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某些部落中就可看到。但是，我 
们姑且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并不曾听说印度有过这类社会 
79 组织，我们只是要 问：这 种社会组织何以会导致第一代交表婚而竟 
将两个外婚半族其他成员之间的通婚排除在外呢？这是很难令人 
理解的。而在美拉尼西亚方面，里弗斯博士则认为，交表婚并非这 
种二元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直接结果，而是源于老年男子在这种二 
元组织中的支配地位，是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情的最终结果。 
由于老年男子垄断了社会中所有的年轻女子，因此在年轻男子长 
大后，要想娶亲，便只有一种办法，就是由那些年长者将自己的妻 
子让给他们。这些年长者总是先把自己的妻子送给其外甥，到后 
来就不是送妻子了，而是把女儿送给外甥。这就产生了交表婚。 
我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根据本书前几章所阐 
述的理由，我认为，用从亲属称谓中得出的结论来支持这一论点的 
任何企图都是无效的。有些习俗和制度，如果用已知的事实对其 
原因进行分析，本来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有些人却总 
是想把这些说成是过去某种为人所不知的、纯属假设情况的遗留 
物。在这里，我想再次对这种方法表示反对。 

在有些地方，还有比从表亲更近的亲属彼此联姻的习俗。在 
迈索尔的科拉査种姓中，“男子有一种特别的义务，即要娶姐姐的 
女儿为妻，即使她比自己还大。” © 在印度南部的其他一些种姓中， 


① Thyagaraja Aiyar, Census of India . 1911 ， vol. xxi. (Mysore) Report,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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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类似的习俗。讲卡纳拉语的农民即卡皮利扬人，承认，男子有 
权去娶自己的外甥女或表姐妹。在尼尔吉里山区的卡苏巴人中， 
如果一个男子比他的姑表姐妹年轻，即可娶自己的外甥女或舅表 
姐妹。在中国的蛮族苗人中，女子必须嫁给其舅表兄弟，如果其舅 
父没有儿子，那么舅舅本人就会把其外甥女娶过来。在京吉山区 
的伊鲁拉人中 ，一 个男子与其弟弟的女儿结婚乃是最合适的联姻 
方式之一。在卡兰人中，如果一个男子的姑姑没有女儿，他就必须 
娶其姑姑或侄女或其他近亲。在加罗人中，男子与其姨母联姻的 
事甚为常见，如果没有姨母，则同舅舅的女儿结婚。如果姨母寡 
居，而他却另娶他人，则会被认为有失体统，甚至遭到禁止。在休 
岛，“据人们说，如果一个男子的姑姑年纪尚轻，就应 娶之； 如果姑 
姑年纪已大，则应娶其女儿。人们只是把交表婚作为侄儿娶姑母 
的一种替代形式。”® 

这类婚姻形式常与交表婚交替出现，其起源似乎也很相似。 
在伊鲁拉人中 ，一 个男子若娶其弟弟的女儿，则可不必交付聘金。 
在迈索尔的梅达种姓中，如将女儿嫁给其舅父，聘金则会酌减乃至 
全免。有人在谈到印度同一地区的类似婚姻形式时，曾说过 ：在有 
钱人中，舅舅娶外甥女是出于对她的 钟爱； 在穷人中，这种联姻方 
式则是为双方情况所迫而为之。当舅舅的想不花很多钱，是娶不 
上新 娘的； 而外甥女的父母也拿不出嫁妆陪送给不认识的新郎。 
如果外甥女的父母很穷，而舅舅一方又很富有，那么前者则一定要 81 
让后者娶其外甥女，因为女孩的母亲不忍看到其兄弟的财富流人 
外人手中。 


① Rivers,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T i,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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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社会群体中，人们甚至还要求兄弟娶其姐妹。例如，在 
皇室中即有这种情况。这是为了避免混人他人血统，以维护皇室 
血液的纯洁。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 



82 


第十 n 齷 
n 賵制 

我们在前面一章所讲的内婚制规则，是要禁止某一特定群体 
的成员与该群体以外的人通婚。现在，我们将由此转而谈到外婚 
制规则，它所要禁止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与该群体以内的 
任何人通婚。 ® 外婚群体大多系由具有或自认为具有血缘亲族的 
人所组成。亲缘关系越近，就越成为通婚的障碍，至少在同一世系 
之内是这样。 

在各种外婚制规则中，最常见的便是禁止母子或父女通婚。事 
实上，这类规则可以说普遍通行于全人类。诚然，我们也曾听说，在 
某些民族中有父母与子女“通婚”的事。但是，我们也确曾听说，在 
这些民族中，有些是反对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实在怀疑世界上是 
否真有哪个民族曾对男女之间的这种结合表示过认可。 

迪泰特曾说，在加勒比人中，“没有对血缘亲等的 限制” ，而且 
当地也确有父亲与亲生女儿、母亲与亲生儿子结婚的传闻，“虽然 
此类事甚为罕见”气据德拉博德说，他本人在加勒比曾亲眼看到83 


① “外婚制” （ exogamy) 这一术语通常用来表 示禁止 在某一群体内通婚。这里所 
讲的群体，是比家庭大的群体，特别是指氏族。但是，无论是从该同的间源匕还是从 
这种禁律的性质上，我都找不到实行这种限制的任何理由。相反，我认为这个术语有 
一弊病，它把本来同属一类、且依我看来亦具有相同基础的一些规则，硬是割裂幵了。 

② Du Tertre, Histoire generale des AntiLtes , ii. 377 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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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父亲娶女儿为妻的事。不过，德普安西则对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予以否定，并补充说，他们对这种乱伦的事是很憎恶的。据西姆森 
先生说，在厄瓜多尔的皮奥赫人中，“寡母常常以自己的儿子取代 
死去的丈夫，而做父亲的在其第一位妻子死去后，便以自己的女儿 
相代。” 0 罗斯谈到，在美国西北部的东廷内人中，母子间、父女间、 
兄妹间发生性结合的事虽然不多，但也决非罕见。他听说，有两个 
儿子同时娶了自己的 母亲； 有一个男子娶了自己的 女儿； 还有几个 
人娶了自己的姐妹。不过，据他说，当地舆论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对 
的。赫恩在谈到廷内族系中的南支印第安人时，曾说 ：“根 据广泛 
流传的说法，有不少人时不时地与自己的母亲同居，还常常娶自己 
姐妹或女儿。”他还认识其中的某些人，“他们在和自己的女儿这样 
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把女儿给了自己的儿子，各方对此均很满 
意，彼此相安无事。” @ 但是，赫恩承认，北支印第安人对乱伦关系 
则是憎恶的。莫里斯神父根据本人的亲自观察，也证实了这一说 
法。据说，在哈得孙湾附近的昂加瓦地区，有一个爱斯基摩人，他 
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但是“当地人对此甚为不满，迫使他中断了 
乱伦关系。达拉格尔认识一个格陵兰人，他娶了自己的女儿，但 
是据当地人自己讲，一想起这种造孽的事来，他们的心就咚咚直 
跳 。 

据威尔逊和费尔金说，在中非的班尼奥罗人中，兄弟可以娶姐 


① Simson , Travels in the Wilds of Ecuador* p. 196. 

② Hearne, Journey from Prince of Wales's Fort to the Northern Ocean, p. 130 
n. 

③ Turner, * Ethnology of the Ungava District，’ in Ann. Rep. Bur. Ethn. xi.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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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甚至父亲可以娶女儿，只是没有儿子娶母亲的事。但是，这种 
说法和罗斯科牧师的说法是不相吻合的。据后者说，即使在王室 
中，做父亲的也不会娶自己的女儿。卡梅伦在谈到瓦鲁亚的国王 
时曾说，在他的后宫中，不仅有他的姐妹和侄女，而且还有他的亲 
生女儿。据斯托说，在布须曼人中，人们结婚似乎没有什么亲等的 
限制，只有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与姐妹不得结婚，“而在一些地处 
偏僻的氏族中，就连这样的限制也没有。”① 


特纳称，在新喀里多尼亚，人们结婚时根本不顾什么血缘法 
贝 II ，即使在最近的亲属之间，也有通婚的。不过，这一说法与有关 
该民族的另一些更有权威的记载颇有出人。还有人说，在新几内 
亚岛外围的基瓦伊岛上，做父亲的可以娶亲生女儿为妻，只是不准 
兄妹之间与从表亲之间结婚。但是，这种说法肯定也是不确实的， 
因为在基瓦伊族巴布亚人中，属于同一图腾的人不能结婚，而子女 
又都继承父亲的图腾，这已是为众人所接受的事实。在所罗门群 85 
岛的布干维尔岛和布卡岛上，做父亲的常常娶自己的亲生女儿为 
妻，并和女儿一起生儿育女。有人说，在当地，人们虽然把戴有同 
一鸟羽的人结婚视为一种犯罪，但父娶女却不被视为违法的事。 

在夏威夷，据说酋长家庭中曾有过父女结婚的事，而在有些地方， 

兄弟与姐妹之间的通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一种制度，这一点我们 
稍后将会讲到。在马绍尔群岛，兄弟姐妹之间以及父女之间的乱 
伦关系或联姻关系，据说也时有所闻，特别是在酋长家庭 中但这 
种关系被人们视为一种丑事，认为将来一定会受到报应。库巴里 
曾经谈到，在帛琉群岛，有一个人娶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成为 


① Stow , Native Races o f South A frica ,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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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讥讽嘲笑的对象。他的同胞们从该群岛的四面八方赶来观看 
这对奇怪的夫妻。但是，在这些岛民中，父女通婚也并非罕见之 
事，只是公众舆论反对这样做。在马来群岛的某些部落中，也有兄 
弟姐妹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通婚的事。例如，据爪哇人讲，在卡 
86朗人中，常有一些母子像夫妻一样在一起生活，他们甚至认为这样 
一种联姻关系会带来好运和财富。卡朗人现正要求当局将自己作 
为爪哇岛的土著人。据说，在米纳哈萨半岛的南部地区，过去常有 
不少父女、母子以及兄弟姐妹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 

据黑尔费尔说，在丹那沙林的克伦人中，“兄弟姐妹联姻或父 
女联姻之事，并非罕见。” ® 但是，阿隆索 • 邦克博士告诉我，在克 
伦人居住的所有地方，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兄弟与姐妹之间的联 
姻都是被禁 止的； 即使在嫡从表亲之间，也很少有通婚的，虽然并 
没有禁止这种通婚的法律。顺带说一句，邦克博士曾在缅甸和克 
伦人一起住了 20多年。关于库基人的情况，据伦内尔说，他们在 
缔结婚姻时，一般都不考虑血缘关系的问题，只是母子之间不能联 
姻； 但斯图尔特则表示，库基人在这方面是有严格规定的，他们禁 
‘ 止同一家庭内的近亲通婚，甚至还禁止从表亲之间通婚。 

希腊的一些作者曾谈到，古波斯人实行过近亲结婚，甚至有人 
娶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但这些说法已受到现代拜火教学者 
的猛烈抨击。他们说，所谓 xvaetvadatha ，或钵罗鉢语中的 
87 xv € t 6 kdas ， 亦即被外国作者认为是用以指称父母与子女结婚以及 
同母异父兄妹结婚的词，其实正如其现代含义一样，指的则是嫡从 


① Heifer. “Animal Productions of the Tenasserim Provinces/'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vii.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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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亲之间的联姻。韦斯特也曾表示，从《波斯古经》（有关古代玛兹 
达崇拜活动的唯一的内部记载)来看，拜火教学者的说法是完全正 
确的 ：他们 的宗教在创始之初，并未准许最亲近的亲属结婚。不 
过，从公元6世纪到9世纪的诸多钵罗钵语译著及著述来看，有多 
处提及最亲近的亲属之间的 xv € t 6 kdas 。 文中对这类联姻方式的 
辩解和鼓吹“是不遗余力的，这种情况大多说明，要使世俗百姓对 
此信而从之，是非常困难的。”在萨珊王朝后期以及随后的几个世 
纪里，祭司们也一直竭力鼓吹这种联姻方式，只是收效可能甚微。 

大约是在15世纪左右，有人开始撰写关于波斯 Rivayats 的著述。 
在这些近代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xv ^6 kda S —词的现代含义， 
即嫡从表亲之间的婚姻，已成为该词在当时的唯一用法了。虽然 
在这些著述中，也有几处隐约谈到，该词原来还有一些用法，只是 
早已废弃了。 0 中国史学家马端临在13世纪时写道，安息人中， 
有娶姐妹与母亲者，“其行径一如禽兽”。② 

据说在原普鲁士，人们曾娶除母亲之外的几乎各种血亲为妻。 
在爱尔兰人中，近亲关系并非都是结婚的障碍：爱尔兰的最髙君王 
卢盖德就娶了自己的母亲，伦斯特的一位国王则娶了自己的两姐 88 
妹为妻。不过，对于斯特拉博所称爱尔兰人惯于娶自己的母亲和 
姐妹这一说法，则不可盲目听信。斯特拉博也曾听过，在阿拉伯南 
部，男子同自己的母亲有性 关系； 但是，正如温克勒所说，我们不应 
从自己的称谓概念出发，以为这里所说的即是其亲生母亲。 

与禁止父母与子女通婚的规则几乎同样普遍通行的，还有禁 


① West，“The Meaning of Khvetuk-das or KhvetudadZ ， in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 xviii. 427 sq. 

② Remusat, 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 i, 217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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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同父同母所生兄弟姐姝通婚的外婚制规则。至于违反这一规则 
的例外事例，我们已经谈到一些，也还可以再谈一些。但是，这方 
面的报道大多存在明显的讹误，要么就是可信度较差。之所以这 
样，假如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这些报道没有说清，其所 
指的究竟是同胞兄弟姐妹，还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半血缘兄 
•弟姐妹。 

在巴西的某些部落中，人们以很小的群落或家族为单位，分散 
居住，互不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据说兄弟姐妹结为夫妇的事常有 
发生。不过，关于古代的图皮南巴斯人（即今图皮人的祖先），我们 
却听说，他们是公开反对这种事的。迪谢吕讲到，在西非的奥邦戈 
人中，多有兄妹通婚的事。但这种说法是从阿尚戈人那里道听途 
说来的，而后者对前者是极为厌恶的。在东非的瓦泰塔人中，据汤 
姆森所说，兄弟姐妹通婚之事时有发生，但人们对此是强烈谴责 
的。保利奇克说，在加拉人中，虽然近亲结婚的事并不多见，但在 
有的地方，人们也允许兄妹通婚。不过，他这里所说的兄妹通婚究 
89 竟是指什么，并不十分清楚。费尔金断言，在巴干达人中，“亲属通 
婚是不受禁止的，兄妹通婚之事时有发生。” © 但据罗斯科牧师讲， 
巴干达人既不能与本氏族的人通婚，也不能与母亲氏族的人通婚， 
他们对于乱伦的人，是要判处死罪的。 

据说，在马克萨斯群岛的居民中，也有兄弟姐妹通婚的事。但 
是，陶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乃出自对当地亲属称谓的一种误解。 
不理解亲属称谓的真正含义，可能往往是导致某些人说某某民族 


① Felkin，“Notes on the Waganda Tribe of Central Africa，” in Proceed. Ray. 
Soc, Edinburgh ， xiii.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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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结婚的一个原因。达拉卜 • 达斯托 • 皮舍坦 • 森加纳说过， 
在某些东方民族中，诸如“姐妹”、“女儿”、“母亲”等词常常被人泛 
用，因此，我们必须特别谨慎，以避免由此产生的误解。其实，对于 
其他一些民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应加以注意。梅尼克称， 
加罗林群岛上的人可以娶自己的姐妹，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出于 
某种误解。他的资料来自阿拉戈所引述 的唐. 路易斯•德 • 托雷 
斯的话。阿拉戈说，他“所理解的是，兄弟姐妹可以通婚，而且，从 
人们对他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来看，这种婚姻形式更为人们所喜 
欢。”但阿拉戈 又说： “不过，他也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 0)至 
于库巴里，则坚信托雷斯的理解有误。 

不理解土著人亲属称谓的意义所导致的误解，在有关锡兰维 90 
达人的记述中也有明显的反映。长期以来，有人一直把维达人作 
为突出的例子，来说明蒙昧民族中有实行兄妹通婚的情况。贝利 
曾写道，不久以前，那些未开化的维达人不仅把兄妹通婚视为一桩 
适宜的与自然的婚事，而且还视为最适宜的婚姻方式。至于对弟 
弟娶姐姐之事，他们的看法则跟我们一样，认为是乱伦，是大逆不 
道。不过，后来有一位在研究维达人方面更有权威的作者，即内维 
尔先生，对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作了否定，并且还解释了导致这种错 
误的原因。他指出：“维达人是从来不允许这种乱伦的，而且，只要 
他们的习俗还能维持下去，以后也不会允许这种乱伦。在他们看 
来，乱伦比杀人更为可恶。由于维达人在此事上的坚定态度，泰米 
尔人还据此编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维达女孩对哥哥进行挑逗， 
立即被哥哥杀死了。误解显然出在对维达人的用语不理解上。维 


① Arago, Narrative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i. 1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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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同舅舅的女儿或姑姑的女儿结婚，他们对这 
类表亲称之为 nagS 或 nangt 。 而这种称谓在僧伽罗语中则是指 
“妹妹”。因此，如果有人问一个维 达人： ‘你们是娶自己的妹妹 
吗？’，那么，僧伽罗族的翻译就会把这句话译为‘你们是要娶自己 
的 nag § 吗？’我对此做过多次验证，他们的回答都是‘是的，我们原 
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有人已不再照这样做了。，如果再 
问：‘ 什么？娶自己的亲妹妹（亲 naga )? ? ,他们就会很生气，认为 
提这样的问题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然后断然予以否认。”作者又 
说:“ 一个维达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与同一家族的人结婚，即使这种 
亲属关系在久远的古代即已失却了。这种婚姻会被视为乱伦，而 
对乱伦的惩罚则是死刑。”^^据最近曾对维达人进行过研究的塞利 
格曼教授夫妇讲，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与内维尔所讲 
的完全相符。 

萨拉特 • 钱德拉 • 达斯在其《拉萨及中藏旅行记》中写道 ：“在 
91 博巴人和康巴人中，婚姻关系很乱，兄弟可以娶其姐妹，侄儿可以 
娶其婶母。在普通藏人中，只要男女双方不是同父所生，人们对其 
结婚就不加反对。因此，同母异父的兄妹可联姻，儿子可以娶继 
母，侄儿也可以娶其婶母， © 不过，该书的编辑罗克希尔先生则写 
道，就康巴人而言，该书作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虽然以前可能一 
度有过他说的那种情况。吕西亚的塔希塔德希人自认为是穆斯 
林，但却被所有真正的伊斯兰教信徒视为异教徒。据与其相邻的 
民族讲，他们不仅沉溺于聚众作乐，而且还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提 


① Nevill, “Vaeddas of Ceylon，” in Taprobanian, i. 178 . 

②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p, 32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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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以上材料的作者还说，他本人就知道有两桩这样的婚姻。但是， 
这位作者却没有告诉我们，其双方究竟是否是胞兄胞妹的关系。 
利比希曾说过，在德国的吉普赛人中，兄妹是可以通婚的，虽然他 
们一般都不采取这种联婚方式。汤姆森先生在谈到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吉普赛人时，也 说：“ 几乎可以肯定地讲，他们在缔结婚姻时， 
除了直系亲属之外，从不曾有任何亲等的限制。” © 但是，芬兰的吉 
普赛人显然不是这样，他们对乱伦是深恶痛绝的。 

现有大量出自古埃及的证据表明，后期的一些法老曾娶其胞 
妹或异母所生姐妹为妻。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们也效法了法老的 
这种先例。在罗马时代的农人家庭和手工艺人家庭中，兄长与异 
母所生姐妹甚至胞妹通婚之事也常有发生。但是，那种认为在更 
早的时期这种婚姻同样也很常见、甚至更为常见的说法，则完全是 
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布雷斯特德曾提到，在古埃及第21王朝 
时，有一例兄妹结婚的事，是一位比法老地位低一些的人娶了自己 
的妹妹。但是一两件孤零零的事例并不能体现一般的习俗。还有 
人论证说，俄西里斯与塞特同其姐妹伊西斯与尼芙西斯的婚姻，反 
映了古代的一种社会习俗。不过，这种论证的基础是靠不住的。 
据知，有些民族从未允许甚或从未有过亲兄妹通婚的事，但在这些 
民族中，有关神界或人间的兄妹彼此结亲的神话和传说却不乏其 
例。在希腊故事中，就有不少这类婚姻 ：克洛 诺斯娶了瑞亚，宙斯 
娶了赫拉，埃俄罗斯的6个儿子也分别娶了他们的姐妹。在尼亚 
斯人、爪哇人和桑塔尔等民族中，也可以找到这类故事。在《梨俱 


① Thompson ， “Ceremonial Customs of the British Gipsies，” in FolbLore , xxiv, 


吠陀》的一首颂诗中，阎蜜似乎是支持兄妹通婚的，而阎摩则是反 
对者的化身。佛教传说中也曾提到过不少兄妹通婚的事例。在斯 
堪的纳维亚的《英林加萨迦》中，“当尼奥德和先遣队一起征战时， 
他已娶了自己的胞妹为妻。根据他们的法律，他这样做是可以 
M 的。”不过，“在阿萨人中，则禁止此类近亲结合。”①兄妹通婚之事 
在俄国农民的史诗中也有提及。但是，无论这些故事的起源如何， 
都不能用以证明过去曾有过这种习俗。 

一般来说，依照惯例实行兄妹通婚的最确凿的事例，乃见于王 
室或酋长家族之中，虽然就其中多数情况而言，通婚的男女双方究 
竟是否为胞兄妹的关系，仍然是不能确知的。有关这种婚姻的最 
明确的说法来自夏威夷。马洛曾 说：“ 对于地位最高的酋长来说， 
最合适的配偶是其同父同母所生的胞妹。人们把这种联姻方式叫 
作‘皮欧’ （ pi ’ o )， 其意是弓、环、自身相依之物。而如果这种结合 
生育了孩子，这孩子就会成为地位最高的酋长，成为圣人，以至于 

无论什么人见了他，都必须俯伏在地。他被人们尊称为神。 . 

大酋长的适宜配偶则是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姐妹。这种结合叫 
作‘纳卡’ （ naka )， 所生之子亦为大酋长，但他只能享有‘落座之禁， 

(sitting tabu )。. 如果某个大酋长结不成这样的姻缘，则可娶 

兄弟之女或姐妹之女。这种结合则被称为‘霍伊， （ hoi )， 即‘回归， 
之意。”但是，“待大酋长夫妇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如果男方想再 
娶新妇，或女方想再嫁新夫，那么，即使第二位配偶在血亲关系上 
94 不如第一位那样合意，也可以允许其再娶再嫁。 ”0) 但是，血亲通婚 


① Yinglinga Saga » 4 t in Heitnskringla i. 13. 

② Maio, Hawaiian Antiquities ^ p. 8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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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酋长们的一种特权。至于普通百姓，则是不行的；而且，乱 
伦还会被人视为一件丑事。甚至据说，在夏威夷，“由于最初到达 
的基督教牧师曾允许表亲之间通婚，因此还一度明显地阻碍了这 
种新宗教的传入。” ® 

据说，僧伽罗的国王们“往往娶自己的姐妹为妻”@。在马达 
加斯加岛的伊博伊纳，国王们有时也与自己的姐妹通婚，但在这种 
情况下，婚后即要举行一种仪式，人们要往女方身上洒些圣水，女 
方还要为自己的幸福和生育而祈祷，仿佛担心这种结合会使神动 
怒而惩罚他们。在安科莱的巴希马人中 ，一 个人不得从父亲的氏 
族中娶亲，但是这种外婚制规则并不适用于王族，“王族实行的是 
内婚制，因此公主只能嫁给其兄弟或王族中的其他人。” ® 同样，在 
班尼奥罗人中，氏族外婚制的唯一例外就是王族之家，他们常常实 
行兄妹通婚。但据说，王子之娶公主，“并不受婚约的束缚，公主可 
以随意离开其兄，去找另外某个王子，如果她想这样做的话。但由 
于这种婚姻颇有爱情婚姻的性质，因此他们只是同住一段时间，而 
且这种结合也不那么公幵，而更具秘密同居的性质。”一旦他们生 
了小孩，通常都会将小孩立即弄死在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中， 
某些国王是娶自己的姐妹为妻的，但别人则不能实行兄妹通婚。 
至于埃及国王实行兄妹婚的情况，我们在上文中已有提及。冈比 
西斯和其他一些波斯国王也缔结过类似的婚姻。 

加尔西拉索•德 • 拉维加说，秘鲁的印加王从一开始就制定了 95 


① Rivers» op. cit. i. 382. 

② Tennent ， Ceylon, ii. 459. 

3) Roscoe t Northern Bantu ， p. 119. 
④ Ibid* pp. 27, 3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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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法律，规定王位的继承者必须与嫡出的长姐结婚。不过据阿 
科斯塔和翁德加多说，秘鲁人本来一直视一等亲之间结婚为非法， 
直至15世纪末，印加统治者图帕克 • 尤庞圭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 
之后，才宣布“印加王只能娶其同父异母的姐妹为妻，，。①但是，除了 
君主之外，其他人均无权违背自然法则而娶自己的姐妹为妻。 

至于半血亲兄妹之间通婚的情况，则不乏其例，而且似乎差不 
多都发生在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在达荷美，这类婚姻在王 
族中是被允许的。在巴干达人中，给新登基的国王所选的王后，须 
是国王同父异母的姐妹，且不得有胞兄胞弟。但王后是绝对禁止 
生育的。在缅甸，君王至少要娶一名半血亲姐妹，而其他人则不可 
为之。在 1叩0 年，暹罗有两位王后，即第一王后和第 二王后 ，她们 
都是在位君主的半血亲姐妹。不过，半血亲兄妹通婚之事 亦可见 
诸王 族以外 的普通人家。在尼日 利亚 北部某些信奉异教的富拉尼 
人中，就允许缔结这种婚姻，条件是双方均为同父所生。在埃多地 
区的瓜顿以及在奥索索，也有这种情况。在奴隶海岸的约鲁巴人 
96 中，“半血亲兄弟姐妹之间不能通婚。但在黄金海岸，则允许有这 
样的婚姻，只是双方不得为同母所生。”©在刚果的 巴亚卡人中， 

‘‘同母所生之兄妹不得通婚，而同父异母之兄妹虽有通婚者，但仍 
被视为不宜。” ® 在毛利人中，据特里吉尔先生说，乱伦之事几乎未 
有所闻，并被视为作孽。兄妹以夫妻身份同居的事是极为罕见的， 
只是在某一男子的妻子未能给他生儿育女时，才有发生，而且他的 


① Acosta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 ii. 425. 

② Ellis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tave Coast, p. 188. 

③ Torday and Joyce，“Notes on the Ethnography of the Ba-Yaka, ” in Jour, An- 
thr. Inst, xxxvi.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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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也只是作为他的额外妻子与他同居而已。但是，“一般来说， 
这种兄妹关系并不是同父同母的胞兄胞妹，而是半血亲兄妹或从 
表兄妹。” ® 肖特兰在毛利人中只听说过一桩兄妹同居之事，而且 
当事双方为同父异母的兄妹。贝斯特先生在谈到图霍人时曾指 
出，半血亲兄妹是不准通婚的。在英属新几内亚莫瓦特地方的土 
著人中，以及在阿留申人中，同父异母的子女可以通婚，而同母异 
父的子女则不能通婚。 

在古代日本人中和古代闪米特各民族中，也有这种情况。亚 
伯拉罕娶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撒拉 为妻； 他玛本来也可以合法地嫁 
给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这类事在以西结时代的犹太国中，也97 
仍有所闻，虽然以西结斥之为可憎的事。在腓尼基人中，国王塔布 
尼斯曾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阿马什托 雷斯； 而在提尔，同父异母兄 
妹通婚的事一直延续到阿基琉斯•塔提奥斯时代。这种事在麦加 
也曾有过；直至近代，在米尔巴特仍遗留有这种婚姻的痕迹。在南 
斯拉夫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结婚 ，而诱 
奸胞妹在其民歌中则被看成是一种死罪，或者说，是一种不会发生 
的事。古代雅典人也允许这种类似的婚姻，但公众舆论似乎对此 
多有非议。而另一方面，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则与一般情况相 
反，同母的关系并不构成通婚的障碍；只要不是同父，双方即可结 
婚。有人曾断言，在实行氏族外婚制的地方，究竟是同父异母兄妹 
可以结婚，还是同母异父兄妹可以结婚，这要看世系是按母方计算 
还是按父方计算。但是，这一断言是以一种完全错误的假设为基 
础的，即认为外婚制规则完全取决于世系的计算方式。 


① Tregear ，The Maori Race , 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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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中曾经谈到，在有些民族中，一个男子娶其姐妹之 
女、兄弟之女，或是姑母、姨母，乃是一种特别的权利，甚或是别人 


98对他的一种希望或加诸于他的一种义务。至于在其他很多民族 


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类婚姻也都是允许的。据巴彻勒说，阿 
伊努人“常常娶其表亲，甚至还有娶其外甥女的”®。在澳大利亚 
北部以及美拉尼西亚的某些地方，有人与其侄女结婚。在英属圭 
亚那的马库西人中，叔伯是决不可以娶其侄女的，但是舅舅却可以 
同外甥女结婚。据卡斯特伦说，根据鞑靼人的习俗，男子不得娶本 
氏族中的任何女子，但他的房东却娶了自己的外甥女，这样做“所 
根据的不是希腊正教，而是鞑靼人的良心”气高加索的奥塞梯人 
同样也是分为若干父系氏族。在他们看来，一个男子与其姨母结 
婚是很得体的事，而与其姑母结婚就完全是乱伦了。但是，我们不 
要以为 ：一个 地方，只要实行氏族外婚制，当地习俗就一定允许男 
子与其住在其他氏族的外甥女或姨母结婚。 B. 丹克斯牧师就曾 
说过，在新不列颠岛，虽然从道理上讲，一个人娶了属于另一氏族 
的外甥女并不违法，但当地人对这种结合还是极为反感。有一次， 
一个人娶了自己的外甥女，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 

据说，特内里夫岛上的关切人“在性交方面，对自己的母亲和 
姐妹有所顾忌，但对其他亲属，如姑母姨母、从表姐妹、侄女外甥女 
99 以及姻亲姐妹，则无所顾忌” @ 。加德纳博士谈到，在第21王朝的 
埃及人中，曾有两例叔父与侄女结婚的事。在罗马，克劳狄皇帝为 
了跟侄女阿格莉庇娜结婚，还让元老院颁布一项法令 ：同自 己的侄 


① Batcheior, Ainu and Their Folk-Lore, p. 228. 

.2) Castren, Nurcliska resor och forskningar ， Yi. 298. 
③ de Espinosa, Guam he s of Te?ieri fe ,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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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结婚是合法的，而同外甥女结婚则依旧属于非法。但到了公元 
4世纪，叔父娶侄女的做法又被禁止了。根据犹太人的法律，姑母 
不得与侄儿结婚，但叔父却可以娶侄女。不过，在英国，犹太人缔 
结这种婚姻是不能举行婚礼的，因为英国法律禁止叔父与侄女结 
婚。在另一方面，根据德国、纽约州、秘鲁和乌拉圭的法律，叔侄婚 
与姑侄婚都是被允许的。而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典、 
墨西哥等国，法律是禁止此类婚姻的，但此项禁令可被免除。 

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凡是禁止从表亲通婚的，也都禁止叔 
侄婚和姑侄婚。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在禁止叔侄婚和姑侄 
婚的现代律书中，大多并不反对从表亲通婚。即使在绝对禁止叔⑽ 
侄婚与姑侄婚的国家，诸如瑞士、英国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州，也同 
样是这样。推而广之，从亲属关系上看，叔侄婚或姑侄婚显然要比 
从表亲通婚有更多的障碍。举例来说，缅甸人除了规定一个男子 
不得娶其母亲、女儿、姐妹、姑母、祖母或孙女之外，在婚姻上并无 
其他 限制； 各类从表亲之间的通婚在缅甸是极为寻常的。在某些 
达雅克人中，显然只有父女婚、母子婚、兄妹婚、叔侄婚和姑侄婚是 
被禁止的。在棉兰老岛的苏巴努人中，比第一代从表亲更近的亲 
属关系即已构成通婚的障碍，•而且，即使是第一代从表亲这一等亲 
属，往往也是禁止通婚的。据富兰克林说，在科珀族印第安人中， 
并没有对从表亲结婚的限制，但叔侄婚则是被禁止的。在很多民 
族中，从表亲都是可以通婚的。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某些资料似乎 
也向人们暗示 ：对于 叔侄婚或姑侄婚也并无任何禁律。在古代条 
顿人中，人们似乎只禁止长辈与晚辈结婚以及兄弟姐妹通婚。犹 uu 
太法和伊斯兰教法都允许从表亲结婚。但在教会法的影响下，有 

少数欧洲国家，特别是俄国、奥地利（犹太人除 外）、 匈牙利和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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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则禁止此类婚姻。不过，在后两个国家，这种禁律并不十分严 
格。在赞成从表亲通婚的民族中，这种通婚也往往只限于某类明 
确规定的范围，而在其他从表亲之间则是禁止通婚的。在实行氏 
族外婚制的地方，同一氏族的从表亲当然是不能通婚的。但这并 


不是说，分属不同氏族的从表亲就一定可以结婚，只不过这种通婚 
方式比较常见而已。 

在未曾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民族中，其外婚制规则大多都比 
我们所遵行的更具广泛性，它往往涉及到一个氏族 、一 个胞族 、一 
个“婚组”（即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外婚制意义上的 组别） 或一个 
地方群体中的全体成员。 

102 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氏族外婚制是非常普遍的。在组成易洛 

魁联盟的6个部落中，每个部落都分为若干以图腾为划分的、按母 
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而且，其中的4个部落（奥农达加、卡 
尤加、塞内卡和图斯卡罗拉），每个部落都包括8个氏族，而这8个 
氏族又分属两大组群，即两个胞族。他们的婚姻规则是：任何男子 
都不得与本胞族内各个氏族的女子结婚，但却可以同另一胞族内 
任何一个氏族的女子结婚。摩尔 根说： “谁要是违反了这些有关婚 
姻的法规，就会被人深恶痛绝，也给自己带来耻辱。，’不过，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一制度的严格性已有所松动^后来，人们终于把这种 
禁婚的规定局限于一个人所在的氏族。而这一禁规以及易洛魁人 
的其他法规，现在仍为人们所严格遵守。0)在安大略湖和圣劳伦 
斯河以北的地区，住着一支休伦人，亦称怀恩多特人。他们在血缘 


① Morgan ，League of the Iroquois ， p, 79 sq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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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上都和易洛魁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休伦人也分为若 


干按图腾划分的、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据一份记载，这 
些氏族又分属4个胞族或外 婚组； 而据另一份记载，在怀恩多特部 
落中，只有两个胞族，此外，还有一个以狼为图腾的氏族，它不属于 
其中任何一个胞族，但和这两个胞族都有亲戚关系，并在这两个胞 
族及其所属氏族中起调解和仲裁的作用。原来，不仅在同一图腾 
氏族内，而且在同一胞族之内，也都是禁止通婚的。不过到了后 
来，胞族内禁婚的规则被废除了，禁婚规定仅局限于氏族之内。 

现在，让我们转而谈谈分布甚广的阿尔袞琴支系。我们注意 103 
到，在德拉瓦尔族印第安人（亦称莱纳佩人）、莫赫干人以及阿布纳 
基人中，部落之下均分为若干外婚制氏族或胞族。在前两个部落 
中，世系是按母系计 算的； 而在阿布纳基部落中，世系则是按父系 
计算的，至少现在是这样。阿尔袞琴支系的另一部落——奥吉布 
韦人（亦称奇佩瓦人），分布于五大湖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该部 
落至少分为40个以图腾划分的、按父系计算氏系的外婚制氏族。 
上个世纪中叶，沃伦曾写过一篇有关该部落历史的论文。他在文 
中写道，同一图腾的两个人通婚“乃是最大的罪过之一，根据奥吉 
布韦人的道德法典，可被判处监禁。有人说，这种罪过在过去是可 
以判处死刑的。在目前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如果同一图腾的男 
女相互通婚（这种事即使在现在也是极少发生 的）， 他们就会成为 
人们谴责的对象。这种罪过就相当于白人中父亲娶亲生女儿的罪 
过”吒图腾相同的人，即使分属于不同的部落，也不能通婚。同 


① Warren, “ History of the ojibways, based upon Traditions and oral State- 
ments ”； in Collections of the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 vol. v.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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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居住在五大湖地区的波塔瓦托米人，以及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 
域的阿尔袞琴诸部落——-迈阿密人、肖尼人、索克人和福克斯人以 
及基卡普人，他们也都分为若干按父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图腾氏 
族。阿尔袞琴支系最西部的黑脚三部落，分布于落基山脉的东坡 
和大草原上。这些部落都分为若干父系氏族。过去，人们被严格 
禁止在本氏族内通婚。这些氏族虽实行外婚制，但显然并未实行 
图腾制度。 

苏人（亦称达科他人）族系中的很多部落，也都分为若干按图 

腾划分的外婚制氏族，至少在不久前还是这样。不过，这一族系中 

的最大部落——即苏人本支，则不是这种情况。他们在部落之下 

分为诸多队群，这些队群既不实行图腾制，也不实行外婚制，至少 

现在如此。据知，密苏里河畔的一支苏人部落——奥马哈人，也是 

按图腾氏族组织起来的。据多尔西说，他们共有10个这样的氏 

族，均等地分布于部落的两个分支中，而在每个氏族之下，还有亚 

氏族。子女均属于父亲所在的氏族。据摩尔根说，一个男子不得 

与本氏族的任何女子通婚。而据多尔西说，一个男子或者不得从 

父亲氏族中娶妻，或者不得从母亲氏族中娶妻；而且，这一禁婚范 

围还延伸至其祖母所在的亚氏族，其祖母之母所在的亚氏族，其外 

祖母所在的亚氏族，以及其外祖母之母所在的亚氏族。此外，一个 

105 人也不得娶其儿媳、侄媳或孙媳所属亚氏族的女子，还不得娶其女 

婿、侄女婿或孙女婿所属亚氏族的女子^关于亚氏族的重要性，多 

尔西曾指出 ：“假 如没有亚氏族这样一种制度的话， 10 个氏族之间 

早就相互通婚了，部落中的所有妇女也就都成为某个男子的亲戚 

了。这样，这个男子就只好到部落外娶亲去了。不过，在任何一个 

氏族之中，属于氏族火塘另一侧的人，并不被算作完全的亲戚，但 
568 


他们在氏族内部不能通婚。” $另 一方面，一个男子却可以娶本图 
腾中的女子为妻，只要她属于另一部落。至于密苏里流域的其他 
一些达科他部落，则分为外婚制图腾氏族。其中，蓬卡人、衣阿华 
人、坎萨人和温内巴戈人，均分为按父系继承世系的 氏族； 而奥托 
人和密苏里人则分为按母系计算世系的氏族。此外，在曼丹人、希 
达察人和克劳人中，也曾发现有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组 
织，虽然其氏族似乎并未实行过图腾制度。关于奥萨格人，他们在 
语言与血缘上都与坎萨人十分接近。据拉弗莱什说，他们在挑选 
妻子时，必须从父母分属的两个氏族以外的氏族中去找。 

所谓海湾民族，亦即居住在现今美国东南部的一些民族，均分 
为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这些民族包括克里克人、塞米诺 
尔人、乔克托人、奇卡索人和切罗 基人。 乔克托人分为8个图腾氏106 
族，8个氏族又均等地分属于两个胞族，任何男子均不得娶本胞族所 
属氏族中的女子。尤奇族印第安人早年曾力图抵抗来自克里克联 
盟的压力，但未能成功，最终亦加人该联盟。斯佩克先生谈及尤奇 
人时曾说过，同一图腾氏族的男女通婚，被人们作为一种乱伦而严 
加禁止，但不同氏族的男女则可以自由通婚。勒帕热 • 迪普拉在谈 
到路易斯安那的纳切斯人时指出，他们从不在第三亲等之内通婚。 

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普埃布洛族印第安人，分为很多以图腾为 
划分的、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而若干氏族又结为一个胞族。 
从前，氏族之内，有时甚至胞族之内，都是严格禁止通婚的;不过现在， 
原来的外婚制规则已有所松弛。在很多村子里，男子娶亲时，已不考 
虑女方的氏族或胞族。在克雷斯族所属的一支普埃布洛部落锡亚人 


① Dorsey，“Omaha Sociology,” in Rep. Bur. Ethn. iii.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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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按原来的规定，男子不得从父亲氏族或母亲氏族中娶亲。可是“现 
在，如果锡亚人还想保持本部落的存在，就只有打破这些禁律了。虽 
然他们不喜欢这些通婚方式，但这样做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 阿塔 
帕斯克支系最南部的两个部落——阿帕切人和纳瓦霍人，也是分为很 
多母系外婚制氏族，若干氏族又组成一个胞族。现在，纳瓦霍男子既 
不能从自己的氏族或胞族中娶亲，也不能从父亲的氏族或胞族中娶 
⑽亲。据我们所知，加利福尼亚的部落是没有外婚制氏族制度的。但 
是，我们却听说，居住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属肖肖尼语系的卢伊塞诺族 
印第安人，即使对远亲通婚的做法也是极不赞 成的; 居住在索诺马县 
西北角一条以本族名命名的小河旁的瓜拉拉人也认为，从表亲通婚或 
叔侄辈通婚乃是“伤天害理之事”。在俄勒冈西南部的塔克尔马族印 
第安人中，未超出从表亲关系的亲属禁止通婚。 

美洲西北部的很多印第安部落（并非全部）都分为以图腾划分 
的外婚制氏族。特林吉特人分为两个母系外婚制婚组或胞族，分 
别以乌鸦和狼（或鹰）命名，婚组之下又分为若干以各种动物命名 
的外婚制氏族。斯旺顿先生在谈及居住在夏洛特皇后群岛的海达 
人曰寸，曾 写道： “整个部落分为两个严格的外婚制氏族一乌鸦氏 
族和鹰氏族，这两个氏族都是按母系计算世系的。……人们认为， 
同一氏族的人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因此，他们对氏族内通婚的看 
法几乎就跟我们对乱伦的看法一样。，，®钦西安人是印第安人中的 
108 —个小支系，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陆海岸，北至纳斯河，南至 
米尔班克湾。他们分为4个母系外婚制氏族，这些氏族又进一步分 


① Mrs. Stevenson , The Sia ”； in An?t. Rep, Bur, 及办 no/, vol. xi. p. 19, 

② Swanton, Haida y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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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若干更小的群体。讲海斯拉方言和海尔楚克方言的北夸扣特尔 
人，在社会组织的类型上与北邻的钦西安人、海达人和特林吉特人 
非常相似，只是在有些北夸扣特尔人中，做父母的可以随意将其子 
女说给父亲氏族的人，而不是母亲氏族的人。在所有这些部落中， 
不仅每个部落都分为若干外婚制图腾氏族，而且，分散于各个部落、 
但又佩戴同样羽冠或具有同一图腾的各个外婚制氏族，也被认为是 
彼此相同的。博厄斯博士写 道：“ 一个主要的事 实是: 特林吉特人、 
海达人、钦西安人和海尔楚克人中的胞族或氏族，不仅在本部落中 
实行外婚制，而且在整个这一区域中也是实行外婚制的。举例来 
说，海尔楚克部落鹰氏族的成员也不能与特林吉特部落鹰胞族的成 
员通婚。佩戴同样羽冠的那些氏族被认为具有同一性。”①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内地的萨利什族诸部落中，则没有划分为 

外婚制氏族。萨利什族所属最北部的部落-贝拉库拉族印第安 

人，愿意与远亲或没有亲属关系的人通婚，而不愿与近亲结婚。不 
过，“即使在从表亲之间或叔侄之间，也有通婚的事情发生，为的是 
不让本氏族的传说为外人所获知。但是，由于受到沿海部落的影109 
响，内婚制似乎已让位于外婚制了”在斯特拉特隆人中，“老年 
人对我们允许第一代从表亲通婚甚表惊愕。他们认为从表亲也是 
兄弟姐妹。”不过，他们现在一般都已改行我们的习俗，允许这类婚 
姻了。 ® 泰特先生说，在汤普森印第安人中，“从表亲被禁止通婚， 


① Boas，in Fifth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North-Western Tribes of Can¬ 
ada , p . 32. 

② Boas , in Public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 \. 116. 

③ Hill Tout，“Report on the Ethnology of the Stlatlumh of British Columbia 
in Jour. Anthr. Inst, xxxv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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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血缘相近，如同亲兄弟姐妹。人们也不赞成远亲联姻。 
即使是第二代从表亲之间通婚，也会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议论。” $ 
据同一作者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另一支部落——舒斯瓦普人 
中，“血亲之间是不通 婚的； 即使是第二代从表亲，也不通婚”气 
可是，博厄斯博士在谈到这一部落时，则说“他们并不禁止从表亲 
通 婚”气 

在阿塔帕斯克族系中，分布最广的民族是廷内人，亦即德内 
人。他们大多住在阿拉斯加的腹地以及加拿大的广大地区，北至 
北冰洋，东至哈得孙湾，南至利卢埃特山脉。在西廷内人中，我们 
再次可以看到以图腾划分的、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但 
在东廷内人中，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讲到的，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应被 
视为乱伦的关系。 

110 爱斯基摩人居住在西至白令海峡、东至格陵兰岛的广大地 E 。 

在爱斯基摩人中，氏族组织似乎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据内尔森称， 
他曾在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中发现过“有一定规则的图腾标记 
系统，以及与此相伴生的、由部落分化出来的氏族”只是他的 
证据还嫌不足。不过，一般来说，人们在择偶时还是有些特定亲等 
限制的。在某些爱斯基摩部落中，从表亲通婚是可 以的； 而在另一 

① Teit, “Thompson Indians of British Columbia”，in Public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i. 325. 

② Idem ， “Shuswap，” in Public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s, 
ii. 591. 

③ Boas, in “Sixth Report of the Comittee on the North-Western Tribes of Cana- 
da ， in Report of the Sixtieth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held in Leeds in 
1890, p. 643. 

④ Nelson，The EsUirno about Bering Strait ”； in A.nti, Rep, Bur, Ethnol, voi. 
xviii. p.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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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落中则被禁止。林克博士坚称，爱斯基摩人是不赞成这种婚 


姻的。博厄斯博士也说，在戴维斯海峡的中部爱斯基摩部落中, 
“亲属之间均禁止通婚。从表亲、叔侄亲、姑侄亲等均不得通 
婚。” ® 汉斯 • 埃格德写道，格陵兰人限制近亲通婚，即使是第三亲 
等之间也不能通婚。他们认为近亲通婚是“没有道理的，不合人情 
的”。 ® 克兰茨在谈及格陵兰人时也说，第一代从表亲之间是很少 
通婚的。此外，还有一些事例，说的也是某某民族或禁止、或避免、 
或不赞成实行从表亲通婚。如果局限于某一类或某几类从表亲， 
这些说法很可能是真实的，但就所有各类从表亲而言，则不一定如 
此。 


在萨尔瓦多的皮皮尔人中，人们在一块布上画有包含7个主 
要支系的族谱，用以表示亲属间的亲等关系。凡在这7个支系（或 
亲等）之内的亲属，除功绩卓著或战功赫赫者外 ，一 般不得通婚；而 
在4个血缘亲等之内，则无论有何功绩，一概不得通婚。在尤卡 
坦，人们对娶同姓女子为妻的人抱有强烈的 反感； 乃至谁打破这一 
禁规，就会被视为叛逆，而被驱赶岀去。此外，一个人也不得娶自 
己的姨母为妻。在阿兹特克人中，血亲之间，即同一祖先的后代之 m 
间，也不得通婚。 

据加布先生说，居住在哥斯 达黎加 大西洋沿岸的3支部 
落——卡维卡尔人、布里布里人和蒂里维人，也分为若干外婚制氏 
族。他写道 ：“我 无法确定他们的氏族归属以及财产继承，是按父 
系还是按母系。不过，就我所收集的情况来看，还是按父系。即使 


① Boas, ^Central Eskimo/' in Ann. Rep, Bur. Ethn. vi. 579. 

② Egede ，Description of Greenland ，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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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亲等关系很远的堂亲，也被称为兄弟姐妹，并严格禁止通婚。这 
一法律或习俗不是从外人那里传过来的，而是从古人那里传下来 
的。对于违反这一法规的处罚是极为严厉的，也是十分奇特 的：当 
事双方均会被活埋。而且，这一处罚不仅用于违禁婚姻，甚至还用 
于禁婚范围内男女间的不正当性关系。” ^根据一份比较晚近的记 
载，布里布里人分为两个外婚制婚组或胞族，每个婚组或胞族之下 
又分为若干显然以图腾为划分的氏族。 

瓜希罗人是居住在哥伦比亚瓜希拉半岛上的一支南美部落。 
从西蒙斯先生对于该部落图腾氏族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做出这 
样一种合理的推断， 即：这 些氏族是以母系计算世系的，是实行外 
婚制的。在英属圭亚那的阿拉瓦克人中，也有这种类似的组织。 

112 蒙德鲁库人似乎也是分为一些外婚制氏族。阿加西斯 说:“ 蒙德鲁 
库族印第安人视同氏族的女子为姐妹，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结为更 
近的关系的。” ® 据说，居住在巴西西北部沃佩斯河流域的印第安 
人，很少与亲属甚至邻居通婚，他们更愿意从很远的地方或是从其 
他部落中娶亲结婚。库德罗就此写道 ：“异 部落通婚是普遍的习 
俗。人们在邻近部落中选妻，但不是抢亲，也无需做出拐抢的样 
子。” @ 智利的阿劳坎人在其婚配上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较近的 
亲等关系”。有人曾根据某些情况推测，他们以前曾实行过与外婚 
制相联系的图腾制度。多布里茨霍弗说，瓜拉尼人和阿维波内人 


① Gabb，“Indian Tribes and Languages of Costa Rica,” in Proceed.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 Philadelphia * xiv. quoted by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tii. 
552. 


② Agassiz, Journey in Brazil , p. 320. 

③ Coudreau, ha France equinojciale , ii.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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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远亲结婚，也是很厌恶的。弗洛里安_包克神父曾于18 
世纪中叶在巴拉圭住过，据他讲，在阿维波内人或莫科维人中，任 
何一个人如果听到有人建议他娶一个五六等亲之内女子为妻，都 
会感到惊恐不已。据说，大査科草原上的很多部落都禁止或反对 
从表亲通婚。奥纳人大多居住在火地岛东部，属巴塔哥尼亚南部 
特维尔切人的一个支系。据说，即使对于近亲结婚，他们也是加以 
限制的，并对结为这种婚姻关系的人深为厌恶。关于火地岛上的113 
雅甘人，布里奇斯先生曾写信告诉 我：“ 即使在第二代从表亲之间， 
也从未发生过通婚或性交的事。”人们对于这种性关系极为憎恶。 

现在，我们转谈亚洲的民族。我们注意到，乔切尔森博士曾经 
说过，在科里亚克人中，母子之间、姨母与外甥之间、姑母与侄儿之 
间、兄弟姐妹之间、从表亲之间、父女之间、叔伯与侄女之间、舅舅 
与外甥女之间，均禁止通婚。但是，在他们的传说中，却常有从表 
亲通婚之事，而且未见有人予以责备。当乔切尔森博士问及有关 
第二代从表亲的情况时，有些科里亚克人回答说，他们并不认为第 
二代从表亲之间是什么亲属关系。尤卡吉尔人也明确告诉上面所 
提到的这位民族学家，“根据他们原来的习俗，亲属之间是禁止通 
婚的，但这种禁规只限于第一代从表亲以内的亲属关系。”不过现 
在，近亲结婚的事也已经有了在西伯利亚以及前俄罗斯帝国 
其他地区的很多民族中，诸如在通古斯人、雅库特人、戈尔德人(定 
居于黑龙江中游的一个部落）、萨莫耶德人、奥斯加克人、鞑靼人以 
及奥塞梯人中，都发现有外婚制氏族。富裕的雅库特人不仅不从 


① Jochelson ， Yukaghir t pp . 82， 84. 


575 


114 本氏族中娶亲，而且也不从“纳斯莱格”中娶亲。所谓“纳斯莱格”， 
是一种较大的分支，通常由1 一5个氏族组成。在卡尔梅克人中， 
普通人从不与三四亲等之内的人联姻。他们还有句谚语，叫做“王 
子与狗不认亲”，暗指那些头面人物们经常与自己的近亲联姻。在 
切尔克斯人中，同一互助会的成员，“不仅本人不得相互通婚，而且 
连其所属的农奴也不能彼此通婚。若干互助会往往又结合为—个 
更大的帮社。在这种情况下，通婚的禁规必须在整个帮社的范围 
内加以遵守。”从前，同一互助会的人如有通婚者，就会被扔到河里 
淹死。现在的外罚只是罚200头耕牛，再把女方交还其父母。 

在中国北方甘肃地区的祁连山北麓，居住着两个很小的部 
落——萨尧人 （ Sard ) 和西拉玉固尔人，统称“黄蕃”。 巴龙. 曼纳 
海姆曾到过他们那里。他在旅行记中写道，这两个部落都是由若 
干被称之为“骨” （ bones ) 的分支所组成的，同“骨”的人不得通婚， 
此外，从表亲之间、叔侄之间、姑侄之间以及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也不得通婚。萨拉特 • 钱德拉 • 达斯 说:“ 在西藏，根据法律，同一 
家族的成员，只要在7等亲的关系之内，就不得相互通婚。但是现 
在，人们已经不理会这一规定了。据说，在血缘上只有三四亲等之 
远的亲属，也有相互通婚的。”©这里所说的禁规，显然是针对父系 
us 方面的亲属而言的。缅甸的钦人分为很多外婚制氏族。而在上缅 
甸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居住的景颇人（亦即克钦人）中，凡是同姓 
的人，都自认为出于同一血缘，即使他们可能分属于不同的部落， 
也不能相互通婚。朝鲜人分为各个外婚制氏族，每个氏族都是通 


① Bel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ircassia * i. 347 sq. 

②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 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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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子继承制，从一男性祖先开始计算自己的世系。关于同姓氏 
者禁止通婚的规定，“不仅是法律，而且是一种传统习俗；法律可以 
对违禁者予以处罚，而传统习俗则使人觉得违禁之事难以想 
像”①。 

在中国，也有一种与姓氏相联系的外婚制。中国人同属一姓 
者甚多。在该国全部人口中，姓氏不过530个。根据中国古代刑 
法，同姓通婚者要受笞打60大板，并被宣布婚姻无效。若与父系 
中的近亲结婚，惩罚则更为严厉。一个女子若与叔祖、堂叔伯、兄 
弟或侄子结婚或通奸，还会被处以死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对 
母系亲属的禁规，但涉及面则要小些。一个男子如果娶了自己的 
姨母或外甥女，会被活活勒死。娶同母异父姐妹为妻的，所受刑罚 
要 轻些； 娶姑表亲、舅表亲、姨表亲为妻的，刑罚则更轻一等，只打 116 
80大板。不过，后来又颁布了一条法令，废止了这一禁律，已允许 
表亲通婚，但从兄妹之间则仍不得通婚。中国的法律还规定，凡被 
禁止通婚的亲属，亦不得私通，违者将按非法通婚予以惩罚。 

据说，印度各民族也都分为若干外婚制氏族。很多氏族还实 
行图腾制度。不过，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对于除达罗毗荼人之外. 
的印度各民族是否真的实行图腾制度表示怀疑，虽然在阿萨姆地 
区属蒙古人种的诸民族中，有某种类似于图腾的制度是与外婚制 
相结合的。印度各民族几乎都是从父系追溯世系，例外情况多见 
于阿萨姆的卡西人和加罗人之中，以及印度南部的某些地区 （主要 
在马拉巴尔海岸）^在这些地方，子女均属于母亲的氏族。我们从 


① Hough, t( Korean Clan Organization/ 1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 S. i. 
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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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则关于卡西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外婚制规则的严 格性: 
“卡西人的氏族都是严格实行外婚制的，人们不能在本氏族内娶 
妻。如果这样做，就会招来灾难性的宗教后果和社会后果。在卡 
西人看来，一个人最大的罪恶莫过于与本氏族的人通婚。谁要这 
样做，就会被乡亲们逐出氏族，死后也没有人为他举行丧葬仪式， 
而且其遗骨也不得安放于氏族的墓地。”①达罗毗荼诸部落，虽然 
117 大多都给予未婚男女以很大的性自由，但却禁止同一外婚制群体 
中的人发生婚外性关系。不过，这种事偶尔仍有发生。而属于蒙 
古人种的部落则对这种事看得较淡。有人说，托达人是严格禁止 
同一氏族的人发生性关系的，但里弗斯博士对此却存有疑问。事 
实上，他所听到的情况刚好与此相反。 

在印度的很多部落中，人们不仅禁止从本氏族中娶妻，而且也 
不得从其他某一氏族或某些氏族中娶妻。例如，在卡纳拉南部的 
班特人中，这种禁婚范围便延伸至某些有血统关系的氏族。在曼 
尼普尔的梅泰人中，有些氏族是禁止彼此通婚的。在那加人中，虽 
然各部落一般都可以自由通婚，但我们还是发现，在利亚伊，一个 
部落的4个氏族被分为两两一对，而在结对的氏族之间，是不得相 
互通婚的。此外，我们还常常听说，在有些民族中，人们不但不能 
从本氏族中娶亲，而且还不能从母亲氏族或祖母、外祖母氏族中娶 
亲。奥里萨的坎德人，以及桑塔尔人，都分为若干外婚制氏族和亚 
氏族。在这些民族中，一个男子可以与母亲所属的氏族通婚，但不 
得与母亲所在的亚氏族通婚。巴尼亚人是一个由银行家、放贷者 
以及经营粮食、黄油和日用品的商人组成的职业种姓，其人 口占印 


① Gurdon , Khasis,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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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部各省总人口的1%强。这个种姓下分若干个实行外婚制的 
亚种姓，而且大多都有一种完善的外婚制体系。“他们或是分为众 ns 
多的群组，或是分为若干（一般为12个）氏族，然后又分为一些小 
组。这样，即可对婚姻进行管理了。其办法是 ：禁止 男子从本人所 
在的群组中，或是从母亲、祖母、外祖母乃至曾祖母、曾外祖母所在 
的小组中，娶亲结婚。通过这一办法，就可以避免五等亲以内的亲 
属通婚。事实上，大多数巴尼亚人都禁止五等亲之间通婚。”①很 
多种姓都禁止母系方面的三等亲通婚，据说还有不少种姓既禁止 
本氏族男女通婚，也禁止第一代从表亲之间通婚。实行父系制的 
托达人还禁止姨表兄妹通婚；而卡纳拉南部实行母系制的班特人 
则禁止堂兄妹通婚。 

除了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之外，根据印度教的法律，婆罗门还 
不得娶母亲或外祖父“戈特拉” ( gotra , 亦即氏族）的女子为 
妻，也不得与父亲或外祖父的“色宾陀” （ sapindW ②通婚。禁 
止“色宾陀”通婚的规则 规定： 在父系制中，男女双方若同为某 
一祖先的第四代后裔，在母系制中，若同为某一祖先的第三代后 
裔，则双方不得通婚。但在实际上，同一父系祖先的第四代后裔 
之间或同一母系祖先的第三代后裔之间所缔结的婚姻，均被视为 
有效。也就是说，在父系制中，曾祖父相同者，在母系制中，外 
祖母相同者，均可通婚。《摩奴法典》规定，一个女子，“若既非 119 


① Russell ,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 , ii . 121. 

② “色宾陀” （ sapincU ) -—系指从本人上溯6代，下推6代，包括本人共13 
代在内的直系亲属。参见《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或 
《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5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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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色宾陀，也非父亲的同戈特拉”，则“宜为再生人之 
妻” ®。 根据各种圣律书的规定，在父系制中，“色宾陀”关系及 
于六等亲；至于在母系制中，按《摩奴法典》和《阿帕斯檀法 
经》规定，禁婚范围亦为六等亲，而按《乔答摩法经》、《毗湿奴 
法经》和《那陀罗法典》等律书，禁婚范围则只限于四等亲。 

关于马来半岛各土著民族实行外婚制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安 
娜代尔和鲁宾逊两位先生断言，帕塔尼地区的马来人是禁止第一代从 
表亲通婚的，因为从表亲亦被视如兄弟姐妹。沃恩 • 史蒂文斯称，劳 
特人原来分为若干家族，每一家族占有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家园。 
同一地方的男女不得通婚。后来，劳特人的领地被局限于目前这一区 
域内，因此原来的规定也就废止不用了。不过，尽管如此，人们仍旧要 
从尽可能远的地方择偶。据说，在柔佛的贝杜安-卡朗人中,“同一家 
族的人，无论亲等远近，均不得通婚，虽然很多人早就没有亲属关系 
了。” @ 在劳特人的另一些部落中，据说堂亲属是不得通婚的。黑尔 
120 称，在霹雳的金塔-萨凯人中，“男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相亲，他们一 
般都是从讲不同方言的部落中娶亲结婚。”©在属于萨凯族的夸拉克 
南人中，“人们一般都不娶在同一营地中长大的女子为妻。”④ 

根据一份记载，锡兰的僧伽罗人过去在本地诸王的统治下，是 
禁止“第二代从表亲之内的亲属缔结婚姻，，的。©不过另有记载 


① 《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6 年版，第扣页（第 3 章.第 5 节 K 

② Logan . "Biduanda Kallang of the River Pulai in jonore'in jour. Indian Archi¬ 
pelago, i. 300. 

③ Hale, “Sakais，” in Jour. Ant hr, Inst. xv. 291. 

④ Knocker, “Notes on the Wild Tribes of the Ulu Plus ， Perak，” in Jour. Roy. An- 
thr. Inst, xxxix. 146. 

⑤ Sirr, Ceylon and the Cingalese, ii.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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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地最得体的婚姻是舅表婚和姑表婚，只是堂亲或姨表亲很少 
通婚。 

曼先生在谈及安达曼人时表示 ：“根 据他们的习俗，即使远亲 
之间也不得通婚。在他们看来，像我们这里允许第一代从表亲通 
婚的做法，是令人厌恶的，也是不道德的。” ^据波特曼先生说，乱 
伦式的婚姻在这里从未有过，人们总是愿意同另一氏族或另一部 
落的人通婚。可是，洛伊斯先生在谈到布莱尔港的土著时则说，当 
地没有外婚制群体，结婚也没有亲等禁制。但这一说法看来并不 
准确。 

苏门答腊腹地的巴塔人分为若干按母方计算世系的外婚制图 
腾氏族，叫做“马尔加斯同一氏族的男女不得通婚，也不得发生 m 
性关系，否则就被视为极大的乱伦，要受到严厉的惩处。此外，在 
血缘关系较近的各个“马尔加斯”之间，也不得通婚。在苏门答腊 
西岸的曼代林地区，也发现有与图腾制度明显结合在一起的氏族 
外婚制。有时，对婚姻的这种禁制还扩及到自认为有父系亲缘关 
系的一群氏族。同一氏族的男女，偶尔也有结婚的，但这种事出在 
哪个氏族，就会被认为是哪个氏族的 耻辱。 违反禁规的这对男女 
会被逐出氏族;男方还必须供上一头牛或一只羊，作为向公众谢罪 
的表示。父系或母系氏族外婚制不仅通行于苏门答腊各地，而且 
还实行于该岛以西的尼亚斯岛，那里是按父系计算世系的。在塞 122 
兰岛、布鲁岛以及哈马黑拉岛的北部，也都有一些父系外婚制氏 


① Man，“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Andaman Islands ,” in Jour . Ant hr . 
Inst . xii . 135 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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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个岛上，同一氏族的男女如果发生性关 
系，虽然不算是犯罪，但也会被认为是应受斥责的事。不过，那里 
的氏族并没有自己的姓氏，而且在超出四代之后，也就不再计算世 
系了，因此，同一高祖的玄孙男女亦可通婚。 

至于印度群岛 ® 的其他地方是否存在氏族外婚制，我不太了 
解。有人曾明确表示，婆罗洲的各异教部落就没有这种制度。不 
过，这些部落似乎大多都禁止或反对第一代从表亲通婚。而有的 
地方虽然允许这种婚姻，但却是有条件的：必须交付一■笔罚金，或 
是举行赎罪仪式。据斯潘塞 • 圣约翰爵士说，在沙拂越的陆地达 
雅克人中，即使是第二代从表亲的关系，也不得通婚，除非先交出 
两个水罐来。女方所交的水罐要送给男方的亲属，男方所交的则 
送给女方的亲属。在西里伯斯的米纳哈萨半岛，以及在瓦图贝拉 
岛的居民中，从表亲之间一律禁止通婚。不过，在印度群岛的很多 
⑵地方，只是堂亲和姨表亲不得通婚，而交表亲则可以通婚；或者 ，一 
个人只能与舅舅的女儿结婚，而不得与姑姑的女儿结婚。在棉兰 
老岛的巴戈博人中，“血亲关系一直要算到第二代从表亲，而血亲 
之间禁止通婚。……犯乱伦罪者要被处死，因为此罪若是不治，死 
者的灵魂就会在海上兴起狂风大浪，把陆地淹没 。” © 在印度群岛， 
很多人都相信，乱伦会导致地里不长庄稼，因此对乱伦的惩治是极 
为严厉的。在很多地方，乱伦者都要被处死，有淹死的，有烧死的， 
有用木杆将其双双刺死并钉在地上的，也有用长矛刺死的，而在巴 
m 塔人中，则是杀其人，食其肉。 


① 印度群岛，亦称“东印度群岛”，即指今印度尼西亚诸岛。——译者 

② Cole, “Wild Tribes of Davao District, Mindanao，” in Field Museum o / Natu- 
ra/ History » Anthropological Series , xii.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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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的民族分为若干父系外婚制图腾氏族。 
同一氏族的男女不得通婚，也不得发生性关系。但是，主要图腾相 
同而次要图腾不同的氏族则可以通婚。在这些部落中，大多数氏 
族都有几个图腾，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其余几个则不太重要。禁 
止同一图腾氏族内部通婚的规定，并未延伸到其他岛屿。在另一 


方面，不但本图腾氏族的男女不得通婚，而且在某些有亲属关系的 


图腾氏族之间亦不得通婚。剑桥大学赴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调査组 
在当地收集的家谱表明，近亲之间从未有过通婚的事情发生，远亲 
通婚的也甚为 罕见； 在整个家谱中，第一代从表亲通婚的明确案 
例，一件也没有。哈登博士在谈及这些岛上的居民时曾写道 ：“就 
我们所知，在当地人看来，最应在道德上加以谴责的行为，就是乱 
伦，亦即氏族之内或近亲之间的通婚。”① 

在新几内亚岛及其相邻的一些小岛上，无论过去的情况如何， 

现在比较常见的则是与图腾制度相伴的氏族外婚制，虽然并非都 
是如此。据我们所知，在有些地方，过去对这一制度的执行要比现 125 
在严格。马辛人住在英属新几内亚东南端以及毗邻的一些小岛 
上。在他们那里，一个人不但不得与本氏族的女子通婚，而且也不 
得与父亲氏族的女子通婚。塞利格曼教授在谈及南部马辛人在婚 
姻上实施的血亲限制时，曾说 ••我 们不太清楚这种限制的范围，‘‘但 
是看来，第三代从表亲之间肯定是不能结婚的。在科伊塔人中， 
禁婚亲等亦及于第三代从表亲。按父系计算世系的梅克奥部落， 
只有在男女双方父母亲缘关系比较疏远的情况下，才允许本氏族 


① Haddon and Rivers, in Reports of the Cambridge Anthropological Ea pedi- 
“⑽ to Torres Straits , v. 1 59 sqq. 

② Seligman,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u^ Guinea , p.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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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子娶母亲氏族的女子为妻。举例来说，姨表亲是不准通婚的， 
而对于姨表亲之子女（亦即第二代表亲）之间的通婚，则无严格的 
规定。在威廉一世海岸，从表亲之间一般不得通婚，而在塔米地 
区，即使是第二代从表亲，亦不得通婚。在梅克奥部落中，同一氏 
族的男女虽不得通婚，但却可以发生性关系。而在迈卢地区的土 
著人中，氏族外婚制不仅管婚姻关系，而且也管婚外性关系，虽然 
不是管得很严。 

除了新嘻里多尼亚和斐济两地之外，在美拉尼西亚的其他岛 
屿上，土著人似乎都是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外婚制婚组，其中不 
少都具有图腾特征，并按母系计算世系。当地除了规定男子不得 
126 在本婚组内娶亲之外，还禁止男子从其他婚组娶与自己有近亲关 
系的女子为妻。有的地方还禁止娶姑母、侄女或其他婚组中的从 
表亲。例如，在班克斯群岛的莫塔岛上，人们认为姑舅表亲关系 
127 “太近”，不得通婚。在很多岛屿上，同一婚组中一旦有人通婚，就 
会被视为犯罪并被处死。据里弗斯博士说，在班克斯群岛的居民 
中，“过去，同一氏族的男女如有通婚者，就会被其亲人当众处死， 
一般都是用弓箭射死，有时也用棍棒打死。” ® 据本 杰明. 丹克斯 
牧师说，在新不列颠岛，如果有人在同一外婚制婚组内通婚，女方 
就会立即遭到灭顶 之灾； 至于男方，即使没有被立即处死，也决不 
会有安宁的日子。女方的亲属会认为自己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 
只有把她处死才能雪耻、消恨。不过，这种婚姻在人口稠密地区就 
不会出现。如果某一男子被人指控与某一女子通奸，而这一男子 
又已表白“她是我们的人”，此人就会立即被公众宣布无罪。因为 


① Rivers, op. cit. i. 50 (Banks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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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她属 于我们的图腾，而同一图腾的男女是不 
可能发生性关系的。在同一婚组内，既不能通婚，也不能有任何婚 
外性关系。如有此类事情发生，一般都将受到同样严厉的惩处。 
在佛罗里达，过去如有违反这种禁制的，男方会被 处死； 女方则会 
被送去当妓女。 


在斐济，人们一般认为过去的社会是一种两合组织形式，系由 
两个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半族所组成。霍卡德先生甚至说， 
这一制度“在瓦努阿拉瓦一带仍有存在，似乎并未受到外人带来的 
什么影响” ®。 在新喀里多尼亚岛、洛亚蒂群岛和整个波利尼西 
亚，则未曾听说有氏族外婚制。但是，关于结婚的亲等限制却是当 
地都有的。哈德菲尔德先生从洛亚蒂群岛的利富岛写信告我说， 
在那里，第一代从表亲之间、叔侄舅甥之间、姑侄姨甥之间，均不得 
通婚，只是第二代从表亲不在此列。而据另一份报告说，第二代从 
表亲之间也不得通婚。在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姨表亲之间或堂 
亲之间不得通婚，而姑舅表亲则不仅可以结婚，而且这种婚姻还受 
到人们的青睐。不过，在斐济的某些地方，交表亲之间“只是到了 
第二代才能通婚。第一代被称为‘塔布’ （ tabu ) ，但在实际上，人们 
并未禁止他们结婚” @ 。 

在波利尼西亚，所有第一代从表亲似乎都被禁止通婚 。巴兹 
尔 • 汤姆森爵士 写道： “在萨摩亚、富图纳、罗图马、乌韦阿和马兰 
塔等地土著中所做的调查使我确信：在这些海岛上，没有近亲结婚 
的习俗。在萨摩亚和罗图马，不但堂亲之间禁止通婚，而且连姑表 


① Hocard’ “Early Fijians” ； in Jour. Roy. Ant hr, Inst. vol. xlix. p. 47. 

② Thomson, Ftjtans, p. 19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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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舅表亲这种在斐济被视为可以通婚的亲等，在这两地亦属禁 
婚之列。在吉尔伯特群岛，除阿佩马马和马金两岛之外，其余地方 
也都通行这种规则，只有大酋长可以违反禁例。在汤加，也可看到 
这种习俗。在那里，对最高酋长来说，姑舅间的孙辈（有时甚至子 
辈）联姻，均被视为一种适当的、合乎体统的婚俗，而平民百姓则不 
129可以这样做。”®还有一些作者告诉我们，在萨摩亚，第一代从表亲 
之间，以及同一族长属下的所有成员之间，均被禁止 通婚； 此外，同 
姓人家之间、父方亲属之间、父辈姻亲之间，均不得通婚。不过，在 
旁系亲属方面，萨摩亚的禁婚亲等则无定则。如果人们的血缘关 
系较远，几乎已被忘记，那么，彼此通婚便不再被视为非法。斯坦 
利 • 加德纳在谈及罗图马的土著人时，曾说过：第二代从表亲之 
间，若属姑舅表亲的子女，则可 通婚； 若属堂亲或姨表亲的子女，则 
不可通婚。在彭林岛，亦即汤加雷瓦岛，“该岛的法律禁止第二代 
从表亲及其以近的亲属通婚。”©据 W . 怀亚特 • 吉尔牧师说，在赫 
维群岛的芒艾亚岛，稍远一点的从表亲之间偶尔也有一些通婚的 
事发生，但通婚的男女“必须是同一代人，即同一祖先的同一代后 
人（第四代、第五代甚或更远的后人）”气至于复活节岛民的情 
况，我们只听到一种简单的说法 ：“近 亲结婚，未有所闻。”④ 

据科伦索主教说，在新西兰的毛利人中，第一代从表亲结婚总 
是受到人们的厌恶。据贝斯特先生说，在图霍部落中，同一祖先的 

① Ibid , p. 191. 

② Lamont, Wild Life among the Pacific Islanders , p. 136. 

③ Gill，“Mangaia C Hervey Islands)，” in Report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mement of Science , p. 330. 

④ Tregear. M Easter Island/' in Jour. Polynesian Soc. i.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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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支系的第三代成员可以 通婚； 但是，如果比第三代从表亲 
更近的任何亲属通婚，就会被视为乱伦，并受到严厉的斥责。这种 130 
乱伦在当地土著人中似乎是很少见到的，只是有人在讲到家谱中 
的一些奇闻轶事时，人们才有所闻。科伦索说，当地人连“乱伦，，一 
词都没怎么听说过。不过，贝斯特先生曾提及两例这样的事，最后 
都受到逐出部落的惩罚。他还说，在表示乱伦的词语中，有三个均 
与“狗”有关。人们把实行乱伦的人比作回过头来咬自己尾巴的 
狗。在惠灵顿东南480英里之处，有一叫做査塔姆的群岛，上面住 
着一支叫做莫里奥里人的部落。在该部落中，“人们对近亲结婚， 

诸如从表亲结婚，甚为反感。即使是较远的亲属通婚，例如第二代 
从表亲通婚和第三代从表亲通婚，人们也不认可。还有人为了表 
示对近亲结婚的反对，曾以轻蔑的口气唱过一首歌，称这种通婚为 
‘蒂瓦尔’，意即乱伦。”① 

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再次看到了氏族外婚制。在马绍尔群 
岛中，有一瑶鲁岛。1894年，岛上有居民近1500人，分为12个氏 
族，各氏族均实行严格的外婚制。氏族内婚被视为莫大的罪行，而 
且极少发生。谁违反了外婚制的规定，谁就会成为人们蔑视的对 
象，并被人们从氏族中驱赶出去。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必须被弄死。 

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氏族，可见于加罗林群岛所属的波纳佩 
岛和莫特洛克群岛，还可见于帛琉群岛。莫特洛克群岛上的居民 131 

把同氏族男女间的性关系视为最大的乱伦 ，一 旦出现，即会遭到众 
人的同声斥责。 


① Shand , "Moriori People of the Chatham Islands ," in Jour . Polynesian Soc . 
vi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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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材料，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内部都分 
为两个“婚组”（亦即胞族或半族），本婚组之内的男女不得通婚。 
在很多部落中，每个婚组又分为两个外婚小组，而每个外婚小组又 
分为两个外婚亚组。这样，在这些部落中，便有两个婚组，或四个 
外婚小组，或八个外婚亚组，其成员均必须到其他婚组或亚组中寻 
找配偶。二分婚组制可见于中南部的乌拉本纳部落、南澳内地艾 
尔湖一带的诸部落（诸如迪埃里人，他们是当地最大、最重要的部 
落）、延达卡兰古部落（他们是乌拉本纳部落的南支）以及其他一些 
部落； 也可见于居住在从维多利亚的伍兹角绵延至新南威尔士高 
原地区的诸 部落； 还可见于维多利亚中部及南部的库林部落、西北 
132 部的沃乔巴卢克部落'、西南部的贡迪奇马拉部落以及南澳东南端 
芒特甘比尔附近的班迪克部落。在所有这些部落中，除库林支系 
诸部落按父系计算世系之外，其他部落所生的子女均属母系所在 
的婚组。 


按母系计算世系的四分婚组制，实行于新南烕尔士东北部规 

模较大的卡米拉罗伊部落，新南威尔士中部势力较强的维拉朱里 

部落，居住在维拉朱里人以北并与其隔拉奇兰河相望的温吉邦部 

落，居住在昆士兰州沿海罗克汉普顿以北的库因穆尔布拉部落、其 

西南的孔古卢部落和其西的瓦克尔布拉部落，昆士兰西南部的本 

塔穆拉部落，以及昆士兰中部和西北部各地的诸部落。在昆士兰 

东南部马里博罗一带，有一群部落，均有四个外婚小组，但按父系 

计算世系。在澳大利亚的西部海岸，也住着一些分为四个外婚小 

组的部落。至于八分婚组制，则见于从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至 

卡奔塔里亚湾的马拉和阿努拉的所有部落。其中每个部落都分为 

两个外婚制婚组，每个婚组分为两个外婚亚组，每个外婚亚组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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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支系。不过，在有些实行八分制部落中，只有其中的四个外 
婚亚组有自己的名字。世系是按父系计算的。 

在实行四分婚组制的部落中，按照一般规则，男子不但不能与 
其所在半族的女子结婚，而且，即使在另一半族中，也只能与某一 133 
特定外婚小组的女子结婚。在这种四分婚组制中，子女既不属父 
亲所在的亚婚组，也不属母亲所在的亚婚组。若部落世系是按母 
系计算的，则子女属于母亲所在半族的另一亚婚组；若部落世系是 
按父系计算的，则子女属于父亲所在半族的另一亚婚组。因此，我 
们这里所讲的世系继承，只是就半族或婚组而言的，而不是就外婚 
亚组而言的。举例来说，在卡米拉罗伊人中，两个半族或婚组分别 
叫做“库帕辛”和“迪尔比”。库帕辛半族下面又分为两个外婚亚 
组，分别叫做“伊派”和“孔 博”; 迪尔比半族下面也分为两个外婚亚 
组，分别叫做“穆里”和“库比”。伊派中的男子应与库比中的女子 
通婚，其所生子女属于 穆里； 孔博中的男子应与穆里中的女子通 
婚，其所生子女属于 库比； 穆里中的男子应与孔博中的女子通婚， 

其所生子女属于 伊派； 库比中的男子应与伊派中的女子通婚，其所 
生子女属于孔博。同样，在实行八分婚组制的部落中，男子总是与 
另一半族中某一外婚亚组的女子通婚，其所生子女属于父亲所在 
半族中的另一外婚亚组。 

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部落中，不仅有婚组外婚制，而且还有 
氏族外婚制（即在每个半族下面还分为若干外婚制的图腾氏 族）。 
在其中一些部落中，诸如在迪埃里人和沃乔巴卢克人中，某一婚组 
中的男子可随意与另一婚组中任何图腾氏族的女子通婚；而在另 
一些部落中，诸如在乌拉本纳人、延达卡兰古人和库因穆尔布拉人 
中，男子只能与属于某一特定图腾氏族的女子 通婚。在乌 拉本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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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一个男子不但只能与某一适当图腾氏族的女子通婚，而且该 
女子还须是他大舅或大姑的女儿（这里所用的是所谓“类别式亲属 
制”的称谓）。但是，在另外一些部落中，图腾氏族制对婚姻并无什 
么影响。男子可与本图腾氏族或任何其他图腾氏族的女子通婚， 
只要该女子属于他在婚配上所对应的婚组和亚婚组即可。澳大利 
亚中部的阿兰达人即是如此。 

在澳大利亚，除了婚组外婚制和氏族外婚制以外，还有其他一 

些规则禁止某些亲属互相通婚，而这些亲属在实行婚组外婚制和 

氏族外婚制的情况下，本不在禁婚之列。按父系计算世系的二分 

婚组制，虽可防止父亲与女儿结婚（因为女儿与父亲同属一个婚 

组），但却不能排除儿子与母亲通婚的可能（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 

婚组）。按母系计算世系的二分婚组制，虽可防止儿子与母亲结 

婚，但却不能排除父亲与女儿通婚的可能。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没有一个澳大利亚部落允许父亲与女儿结婚或儿子与母亲结婚。 

再者，二分婚组制和四分婚组制，虽可防止堂亲或姨表亲通婚（因 

为他们显然都属于同一外婚制婚组），但它并不能防止交表亲（艮|] 

姑舅表亲）通婚（因为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而且可以相互通婚的 

婚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实行二分或四分婚组制的部落， 

135 却都禁止交表亲通婚。例如，实行二分婚组制的迪埃里人和库林 

人，以及实行四分婚组制的昆士兰西北及中部诸部落和昆士兰东 

南的某些部落，便是这种情况。至于维多利亚的班格朗人和沃乔 

巴卢克人，他们不但禁止交表亲通婚，而且还禁止其后代通婚，只 

要能追寻到他们有这样一层亲属关系。其理由是，他们的“血缘关 

系太近”，或“肉体关系太近”，仅仅比“兄弟”和“姐妹”的关系稍远 

一点。纳里涅里人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部落，下分若干 父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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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制图腾氏族，他们就对第二代交表亲通婚抱有极大的反感。吉 
普斯兰地区的库尔奈人，既不分为外婚制的婚组，也不分为图腾氏 
族。在他们那里，据说第三代交表亲亦属禁 處亲等 之列。这里还 
应当再补充 一点： 在实行八分婚组制的部落中，婚组外婚制规则对 
于血缘意义上或部落意义上的姑舅表亲，也都是加以禁止的。柯 
尔先生甚至推而广之地讲，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男子不得娶其 
母亲、姐妹、半血亲姐妹、女儿、孙女、姑母姨母、侄女甥女，以及第 
一代或第二代从表姐妹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也 
表明澳大利亚土著人对于从表亲通婚所持的反对态度是很普遍 
的。 


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外婚制规则不仅包罗广泛，错综复杂，而且 
其贯彻执行也极为严厉，对违反规定者通常都要处以死刑。无论136 
是对于违禁结婚者，还是对于违禁私通者，都是实行这种处罚。但 
是也有 例外： 在有些部落中，每当举行狂欢仪式时，人们对婚组禁 
制便不再顾忌了。然而，即使在这种场合，最亲近的亲属之间，诸 
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仍旧严禁发生性关系。近年 
来，澳大利亚土著人因与白人接触，已在这方面发生很多变化。我 
们在上面所谈的不少情况都是过去的事，而不是现在的事。 

塔斯马尼亚人是一个现已灭绝的种族，我们曾听说：“在他们 
那里，同部落男女通婚的事是很罕见的。人们要娶妻结婚，常常是 
从邻近的氏族中去寻找，或是悄悄带走，或是公开 抢掳。 ，，② 


① Curr , The Australian Race , i. 118. 

② Milligan, quoted by Nixon, Cruise of the Beacon,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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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氏族外婚制在非洲的很多民族中都很流行。在赫雷罗 
人中，每一个人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其中一个是母亲所属 
的氏族，叫“伊恩达”，另一个是父亲所属的氏族，叫“奥鲁佐”。这 
两个氏族系统似乎都是实行图腾制的。关于赫雷罗人诸氏族中有 
关婚姻管理的规则，我们所知甚少，但据一位作者讲，无论父系氏 
族的情况如何，母系氏族都是实行外婚制的。姑舅表亲通婚的做 
法很受当地人的欢迎，而堂亲或姨表亲通婚或发生性关系则是一 
件可怕的事，会被人视为乱伦，还会引发血亲复仇。贝专纳人所属 
^的各部落显然都是实行图腾制的，至于他们是否也同时实行外婚 
制，尚无定论，尽管康德船长曾含糊地表示，外婚制在他们那里似 
乎是一种很寻常的做法。卡萨利斯曾说 :“贝 专纳人和卡菲尔人所 
承认并顾忌的血缘亲等是与我们相同的。超出第二代从表亲的关 
系之后，他们就不再计算亲属关系了。人们不赞成在兄弟姐妹之 
间、叔侄间和姑侄间相互通婚。从表亲通婚则比较常见，但有些部 
落则把从表亲通婚也斥为乱伦。”① 

关于南非东班图人的情况，麦考尔 • 希尔先生写 道：“ 在沿海 
的任何部落中，都没有人会娶父系亲属中的女子为妻，无论这种亲 
属关系已有多远。在这方面，人们甚至审慎到这样的 程度： 即使对 
于另一部落的女子，只要与他同姓，就是査不到亲缘关系，他也不 
会娶之为妻。……在有些部落中，如在蓬多人、滕布人和科萨人 
中，这种规则也适用于母系血亲。子女均从父姓，因此可以同与母 
亲同姓的人结婚，如果他们之间査不出血缘关系的话。沿海部落 
的每一个男子都把自己视为其从姐妹、再从姐妹等父系中的女子 


① Casalis* BasutoSi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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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人，还有些人对母系中的这类表亲也怀有一种类似的责任 

感，并将表姐妹统统划归亲姐妹的范围。假若有人对自己的某一 

从表姐妹有非礼之举，就会被视为乱伦，令人厌恶，名誉扫地。在138 

早先，人们对这种非礼之举的惩罚是将男方处死；即使今日，也要 

对男方处以很重的罚金。至于女方的罪过，则必须请部落祭司主 

持一定的仪式，并在仪式上奉献祭物，方可 赎罪； 也有人认定，上天 
* 

终将对她和她所做的事进行惩罚。”与这种禁制形成对照的是，正 
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在内陆地区，男子往往娶自己的堂姐妹为 
妻，这几乎已经成了一定之规。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使家产不外 
流。① 

卡曾斯先生写过一篇论文，谈到西斯-纳塔尔的卡菲尔人，使我 
很受益。他在文章中说，这些人一般总是尽量不在本“部落”中通 
婚，虽然同部落人或同村人结婚的事也时有发生。卡曾斯先生还 
说，这些人中存在着某种“婚级”划分，但他对此不甚了解，只是知道 
同一婚级的人似乎是不准通婚的，至少在近亲之间是不准通婚的， 

不管是父系近亲，还是母系近亲。虽然对于近亲结婚并没有规定惩 
处的办法，但是，习俗对人们的约束力是很强的，因此，很少有人违 
反这一定则。沃纳也说，在卡菲尔人中，被人们视为乱伦关系的那 
种结合虽然不受法律的惩罚，“但是，当地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谁干 
了这种事，谁就会邪气缠身，灾难临头，因此，对此十分恐惧，而这种 
由迷信而产生的恐惧对人们行为的遏制作用则比法律强多了。违 
犯者会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并被人们以巫师的眼光加以审视。因 


① Theal, Yello-w and Dark-skinned People of Africa south of the Zambesi , 
217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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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少有人违禁犯罪。在禁止血缘婚姻方面，起作用的是习俗，而 
不是法律。” ® 据舒特和达格莫尔说，如果一对男女有同祖亲等关系， 
他们通婚就会被视为乱伦；如果一个男子要在习俗禁婚的亲等内娶 
妻，他就会被人们斥为“恶人”。布朗利指出，凡属此类亲等的男女， 
一旦发生性关系都要受到惩罚，无论是婚内性关系，还是非婚性关 
I 39 系。艾尔斯先生曾给我写信谈到祖鲁人的情况，他说，同村的居民 
没有相互通婚的，他们一般都有亲属关系。当地习俗禁止任何有亲 
属关系的人通婚，因此人们既不曾听说过这种事，也不曾想过这种 
事。即使这种亲属关系仅仅是人们的一种传说，习俗也不予通融。 

据德克勒说，在祖鲁人的一 个旁支 马塔贝勒人中，“同一婚级的 

人都具有同一姓氏，他们是不能通婚的。但是，人们只从父系的角 
度考虑亲属关系。” ® 关于霍屯督人，麦 考尔. 希尔先生 说:“ 他们有 
一种习俗，就是不从本氏族中娶亲，而是找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③ 
据旧时的一位作者科尔比说，凡是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从表亲之间联 
姻者，都要被处死。据一位现代旅行家说，霍屯督人禁止父母与子 
女通婚、兄弟姐妹通婚以及从表亲通婚。谁要跟他们提及这类婚 
姻，就会受到他们的愤然驳斥。 

居住在德拉瓜湾的巴隆加人是聪加人的一个分支。在他们那 
里，如果发现两个人在父系方面有一共同祖先，他们就不得通婚。 
不过，在该民族的北方各支系中，这一禁规似乎并不那么严格。据 
向 M . 朱诺提供情况的一个人说 ：“同 一祖父的所有后代，亦即所 
有第一代从表亲之间，是绝对不得结婚的。在第二代从表亲之间， 


① Warner, in Maclean , Compendium of Kafir I^axvs and Customs , p. 62 sq. 

②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frica , p. 158. 

③ Theal, op. cit.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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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条件地通婚，即要‘断绝家庭关系 ’。 在第三代从表亲之间， 
则允许相互通婚。……在母系方面，绝对禁止通婚的亲等仅限于 
姨表亲范围之内。”® 

位于尼亚萨湖南端的马尼扬贾人、尧人、马科洛洛人和奇昆达 
人等部落，都划分为若干母系氏族，而同一氏族的男女是不得通婚 U 0 
的。安戈尼中部讲尼扬贾语的诸部落，同样也划分为一些实行外 
婚制和图腾制的氏族，其中多为母系氏族。由于这些氏族都实行 
图腾制度，因此，任何男子都不得娶同名氏族的女子为妻，尽管她 
可能是另一部落的人，并住在很远的地方。而姑舅亲则可以相互 
通婚；姨表亲之间若具有不同的图腾，也可以通婚。在罗得西亚东 
北部的另一支班图部落一一阿温巴人中，男子不得娶与母亲同一 
图腾的女子为妻，也不得同其堂亲或姨表亲通婚。而在相邻的维 
南万加人中，则绝对禁止任何第一代从表亲通婚，因为“在人们看 
来，从表亲结婚就跟亲兄妹结婚一样”。②在该部落中，“男子不得 
娶与自己家同一图腾的女子为妻。……同一图腾内的男女不得发 
生性关系。在早先，假若同一图腾内的两兄妹或从表兄妹发生了 
性关系，他们就会被人活活烧死。”® 

前德属东非的某些班图部落，诸如马夸人和马孔德人，虽然没 
有实行图腾制度，但却划分为若干外婚制母系氏族。另一方面，在 
布科巴，则可见到实行图腾制度的父系氏族。至于伊林加地区的 14 i 


① Junod ,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 i. 241. 

② Chisholm y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Winamwanga and Wiwa ，” in Jour, 
African Soc . ix . 383. 

③ Coxhead ， The Native Tribes o f North-Eastern Rhodesia : their Laws and 
Customs , p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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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赫人，他们虽然实行图腾制度，但其图腾制并不与外婚制相伴 
行，本图腾内的男女可自由通婚。在瓦赫人中，如同在该地区的其 
他一些部落（诸如瓦戈戈人和桑戈人）一样，堂亲或姨表亲是不得 
通婚的。而桑戈人虽然允许交表亲通婚，但人们还是愿意与没有 
亲戚关系的人家通婚。 


居住在赤道非洲东部的马赛人是由5个父系氏族所组成的， 
这些氏族并非外婚制氏族，但它们下面的亚氏族却是实行外婚制 
的。而且，“第一代从表亲和第二代从表亲不得通婚。至于第三代 
从表亲，则按父系血亲关系的远近，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也就是说， 
某个男人的孙子的儿子，不得娶他兄弟的孙子的女儿，也不得娶他 
姐妹的孙子的 女儿； 但是，人们并不反对他的孙子的儿子娶他兄弟 
的外孙女的女儿或他姐妹的外孙女的女儿。同样道理，虽然某个 
男人的孙子不得娶他舅舅的孙子的女儿，但却可以娶他舅舅的孙 
女的女儿。而且，这类婚姻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男女双方不得 
属于同一亚氏族。在婚姻管理方面的这些血亲和姻亲规定，同样 
也适用于武士在婚前与未成年女子的性关系以及婚后受人款待的 
权利。”如果一个人有意乱伦，或是与自己所在亚氏族中的女子发 
生性关系，他就会受到亲戚们的惩罚。人们会对他进行一番鞭打， 
并宰杀他的一些牛。如果一 个人无 意之中犯了乱伦罪（这种情况 
m 并非没有可能，因为一个人不一定全都认识他的第四代从表亲或 
第五代从表亲，尤其是在他们分住于不同地区的情况下），他必须 
给女方的亲戚送上一头牛，用以“隔断二人的关系”0)。同样，在瓦 


① Hollis , “Note on the Masai System of Relationship and other matters connect ¬ 
ed therewith，’，in Jour , Roy . Ant hr . Inst . xi . 479 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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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维塔人中，氏族本身虽然不是外婚制的，但氏族之下的亚氏族却 
是实行外婚制的。瓦塔维塔人的氏族实行图腾崇拜，而马赛人则 
显然不实行图腾崇拜。 

阿坎巴人至少是由25个氏族组成的，其中很多氏族下面还分 
为若干亚氏族。据了解，大多数氏族都实行图腾崇拜，其他一些氏 
族可能也是如此。霍布利先生指出，同一亚氏族的男女原来是禁 
止相互通婚的，虽然当地也有一个离奇的规定，8卩“男女均可与原 
族支的人通婚”。不过，霍布利又说，同一亚氏族内禁止通婚的习 
俗现已不再严格遵守了。当地人说，由于每个氏族现在都已有很 
多人口，因此，在同一亚氏族内通婚已不再被看作什么严重的违禁 
事件了。®而据林德布卢姆博士 说：“ 同一氏族的男女严禁通婚， 
即使双方住在不同的地区，以前从不认识，也不得结婚。同一氏族 
内如有人违禁结合，就会构成重罪，犯罪者必须接受净化过程，这 
一过程要由精通此道的长者主持但是，阿基图图人则是这种 
一般情况中的一个例外，他们是可以在本氏族内相互通婚的。英 
属东非的很多其他部落也都实行氏族外婚制，无论其是否与图腾 
崇拜相结合，其中包括姆韦鲁人、苏克人、图尔卡纳人、巴林戈地区 143 
的某些卡马西亚人、瓦吉里亚马人、卡维龙多的土著人。这些部落 
既有属于班图族系的，也有属于尼洛特族系的。在阿基库尤人中， 
下分13个父系氏族，男子不得从父亲或母系所属的氏族中娶妻， 

但却可以回到祖母的氏族中去求亲；据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限 
制某些氏族彼此通婚的规定。第一代从表亲和第二代从表亲，亦 


① Hobley, Ethnology of the A-Kumba and other East A frican Tribes, p. 64 

② Lindblom, The Aramba in British East A frica ,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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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兄弟姐妹的子女和孙子女，如有通婚者，即会被认为犯了大罪。 
在南迪人中，“男子不得娶本家族的女子为妻，但人们并不反对在 
本氏族内通 婚”； 这一规定也适用于武士婚前与未成年女子的性关 
系。 ® 如有人同继母、继女、从表亲或其他近亲发生乱伦关系，他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人们 会让这些妇女鞭打他，会毁坏他的房屋 
和庄稼，还会没收他的一些牲畜。 

按父系计算世系的外婚制图腾氏族可见于乌干达东部边境埃 
尔贡山区的巴格苏人、布索加的巴克内人 、巴 索加人 、巴 特索人（其 
地域与北布索加相接）、巴干达人、班尼奥罗人、巴托罗人以及安科 
144 莱的巴希马人。在这些部落中，也许除了巴特索人、班尼奥罗人和 
巴托罗人之外，在其他部落中，男子不仅不得从本氏族中娶亲，而 
且也不能从母亲的氏族中娶亲。巴特索人、巴索加人和班尼奥罗 
人则禁止所有第一代从表亲结婚，即禁止某个男子的儿子的子女 
与他姐妹的女儿的子女通婚。在巴干达人中，同一氏族的男女如 
有通婚或通奸者，一般都会被处死。在班尼奥罗人中，男子若娶本 
氏族女子为妻，也会受到这样的惩罚。不过，在该部落中，以及在 
巴希马人中，外婚制规则并不适用于王室，国王或王子均可娶其姐 
妹为妻，也可与其发生性关系。据说，巴索加人即使对牲畜中的近 
亲交配也甚为厌恶。如果一头公牛与它的母亲或姐妹发生了关 
系，人们就会在黑夜到来之前把这两头牛带到一棵神树旁，把它们 
拴在树上。第二天早上，酋长即可将这两头牛据为己有。 

白尼罗河畔的丁卡人，下分若干外婚制图腾氏族。这些氏族的世 
系虽然都是按父系计算的，但男女之间即使从母系方面 有一点 血缘关 


① Hollis, Nandi,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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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寻，也不得通婚。住在阿比西尼亚以南的加拉人，下分两个部落 
或婚组，即巴雷图马人和哈鲁西人，亦称巴雷图人和哈鲁西人。这两 
个部落中的男子都必须从对方部落中选娶妻子。南部加拉人还规定，^ 
不得娶本家族女子为妻，无论双方关系有多远。在厄立特里亚的博戈 
人中，七等亲内不得通婚，而不论这种亲等关系是父系还是母系。 

在黄金海岸讲齐语的诸部落中，部落之下分为若干外婚制图腾氏 
族，均按母系计算世系。在早先，同一氏族的男女如果通婚或通奸，就 
会被双双斩首，或被贩卖为奴隶。现在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氏族的头 
人或村里的酋长也会进行调査，将双方分开，并对男方进行罚款，同时 
还要宰杀一只羊，令男方踏牲血而行。假如此事因不知真情而为，则 
犯事的双方须宰杀一只羊，以表示自己并无犯罪之意。如果为酋长者 
与本部落的女子发生关系，他就会被革职。不过，在沿海一带，有关婚 
姻的这些禁律，并未得到严格的实施，但人们对本氏族男女通婚仍有 
看法。男子可以娶本氏族以外的任何氏族的女子为妻。奴隶海岸讲 
埃维语的诸部落，同样也是分为若干母系外婚制图腾氏族 ，至 少在普 
通百姓中如此。不过，沿海的部落现在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外婚规 
定。虽然第一代堂亲或姨表亲之间不能通婚，但第一代姑舅表亲之间146 
则可通婚。埃利斯少校在谈及奴隶海岸讲约鲁巴语的民族时 曾说： 

“血亲之间不得通婚。此外，由于人们既追溯父方的世系，也追溯母方 
的世系，因此，一个人也不得与其父亲或母亲的族人通婚。每当要结 
婚之前，双方都得查一查亲属关系，但不会查得很远，因为当地已经没 

有氏族姓氏了。……一般来说，亲属关系似乎也只是查到第二代从表 
亲为止。” ® 


① Ellis,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s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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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讲伊博语的各民族中，男子不得在本氏族内娶亲 
结婚，也不得与父亲或母亲的族人通婚。在尼日利亚讲埃多语的 
各民族所居住的整个地区 ，一 般也都禁止娶父亲或母亲家族中的 
女子为妻。不过，据托马斯先生说，我们很难确切探知这种“家族” 
的界限究竟可以延伸到多远。但是，在埃多地区的瓜顿，以及在奥 
索索，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个男子可以娶同父异母的姐妹为 
妻。在塞拉利昂的某些部落中，男子不得娶其从表亲为妻，无论这 
些从表亲与他相隔多少亲等。“一般说来，同一妇女的所有后代均 
在血缘禁婚关系之内，而不论这些后代的父亲是谁。”①在尼日利 
亚北部实行图腾崇拜的豪萨人中，某些氏族的男子愿娶与母亲同 
W —图腾的女子为妻，“只要这些女子的图腾和自己不一样，他们通 
常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说，这些氏族都是实行外婚制的。，’② 
不过，现在也有人在本氏族内娶妻成亲，据说从前并不是这种情 
况。姐妹的子女或半血亲姐妹的子女不得通婚，兄弟的子女或半 
血亲兄弟的子女也不得 通婚； 但是，姑舅表亲或半血亲姑舅表亲则 
可通婚。 

迪谢吕曾谈及赤道非洲西部的巴卡莱人和其他一些部落。这 
些部落住在北纬2度至南纬2度之间绵延约400英里的内陆深 
处。迪谢吕称，这些部落均分为若干外婚制氏族，大多都是按母系 
计算世系。在实行农村公社制度的范人中，各公社基本上就是一 
个亲属组织，而同一村子的男女是不能通 婚的。 在某些村子里，也 
有同村人结婚的事发生，但这些村子都比较大，而且男女双方的亲 


① Vergette ，Certain Marriage Customs of some of the Tribes in the Protectorate 
of Sierra Leone , p. 5. 

② Tremearne ，Hausa Superstitions and Customs ,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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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关系也比较远。即便如此，人们对同村结婚的人仍是另眼相看。 
在这些部落中，从表亲之间似乎也不能通婚。法属刚果的另一支 
部落——巴亚人，还禁止第二代从表亲通婚。巴维利人是卢安戈 
班图人中的一支，在他们那里，男子不得娶与其母同一图腾的女子 
为妻，也不得娶其堂姐妹，但可以娶其姑母的女儿。刚果河下游地 
区的班图人也是按母系追溯世系，在他们那里，从表亲之间是不得 148 
结婚的，而且，根据通常的做法，男子都是与别的氏族的女子结婚。 
Ch . E . 英厄姆先生从班扎曼特卡写信告我说，巴刚果人对近亲结 
婚——无论是同父方近亲还是母方近亲结婚——都极为憎恶。西 
姆斯博士从斯坦利湖写信告我说，在巴特克人中，同母异父或同父 
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嫡从表亲之间、叔伯与侄女或姑母与侄子之 
间，均不得结婚。在刚果河支流桑库鲁河流域居住的布尚戈人中， 
“没有哪个男人可以与一个与之有着某种亲戚关系的女子成亲，这 
样的婚姻会被看作乱伦。”①由此看来，男子是不得娶其表亲为妻 
的，而从前，连与自己同一图腾的任何女子都不能娶。据了解，居 
住在刚果河上游及其北部支流一带的很多部落都下分为若干外婚 
图腾氏族。梅克伦堡公爵探险队所调查的各部落均按父系追溯世 
系，在这些部落中，唯一不实行外婚制规则的是阿赞德部落的某些 
氏族，包括当朝的王室氏族。在瓦雷加人中，“婚姻禁忌延伸到最 
远的远房亲戚，无论是父亲方面的，还是母亲方面的，一律如 
此。， 

在马达加斯加，两兄弟的子女及后代彼此联姻的事极为普遍， 


① Torday and Joyce, Les Buskongo, p. 141. 

② Dehaise, Les Warega ,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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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认为是一件十分中意的姻缘。两兄妹的子女亦可联姻，但须 
举行一种规定的仪式，用以祛除血缘之妨。在有些地方，两兄弟的 
149 子女结婚，似乎也要举行这种仪式。仪式的具体做法 是：根 据双方 
的亲等及贫富程度，宰杀一牛、一羊或一禽，或是往新婚夫妇身上 
拋撒拌有米饭的牛粪。至于两姐妹，尤其是同母两姐妹的子女结 
婚，则被视为乱伦，伤天害理，而为人们所不耻。其后人只有到第 
五六代之后，才可以通婚。两姐妹的子女结婚，一般要罚以两头 
牛，而最严重的乱伦则被判为死罪。 

在古罗马，同一族长 （patria potestas ) 的后代，即六等亲 

(第二代从表亲）以内的亲族，如有联姻之事，则被视为不道德 

和不合法，被称为邪恶的和肮脏的结合 ( nefariae et incestuae 

nuptiae )。 不过，此类禁制后来逐渐有所松动。至少自第二次布 

匿战争以来，第二代从表亲之间便可以通婚了。而后，叔侄婚也 

被宣布为合法。但是后来，禁欲观念在教会中颇为盛行，受此影 

响，禁止通婚的亲等范围又有所扩大。东方教会就曾 规定： 七等 

亲内，禁止通婚。这里用的是罗马亲等计算法，即先由婚姻中的 

一方上推到某一共同祖先，再由此下推到婚姻中的另一方。举例 

来说，第一代从表亲被认为是四等亲，而叔侄关系则是三等亲。 

东方教会的这一规定现在仍旧有效。而西方教会在有关婚姻禁制 

iso 上则走得更远。该教会根据新的算法，亦即“教会计算法”，将 

禁止通婚的亲等范围逐渐扩展到七等亲。而根据这种算法，七等 

亲实际上就相当于七代亲，例如，兄弟姐妹为一等亲，第一代从 

表亲为二等亲，第二代从表亲为三等亲，余可类推。七等亲之禁 

制似乎出于这样一种刻板的观点，即亲族之间，无论关系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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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通婚。因为在条顿人中，有这样一种 通例： 在财产继承 
上，亲属的推算均以七代为限。因此，禁止七等亲内联姻，就是 
禁止在法律意义上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彼此通婚。公元1215年， 

在英诺森三世主持下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将禁止范围从 
七等亲降为四等亲，也就是说，只要超出第三代从表亲的关系， 
即可通婚。自从那时以来，这一规定一直未作改变。这样，西方 
教会的禁婚范围就与东方教会的禁婚范围几乎完全相合了，因为 
教会计算法中的四等亲即相当于罗马计算法中的第七八等亲。但 
是，东西两教会在立法方面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东方教会 
中，禁婚范围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特许豁免权，而在西方教 
会中，不仅有这种特许豁免权，而且早就广泛实行了。不过，直 
至15世纪之前，罗马教皇所授之特许权，似乎都不在《利未记》 
的禁婚范围之内。而宗教改革者们则是从理论上将禁婚范围恢复 151 
到摩西律法所规定的范围。1540年，亨利八世 宣布： “除上帝的 
法律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或非难不在《利未记》禁婚亲等 

范围之列的婚姻。”而《利未记》所禁之极限则被认为是叔侄 

婚。① 

在斯拉夫南支各族中，同一父系氏族的人按规定是不能通婚 
的。据德拉姆小姐说，在上阿尔巴尼亚，“拥有同一男性祖先的男 
女，即使血缘再远，也仍被视为兄弟姐妹。假使通婚，即是乱伦，因 
此予以严禁。即使某种亲等关系在天主教会中是允许通婚的，但 
只要与部落法律相抵触，人们也会视之为可恶之举。因此，我只听 
说过一例有人在宗族内通婚的事。当地有—位祭司告诉我，有一 


① Stephen ，Commentaries on the Lauus of England* ii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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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隔12代的宗亲结了婚，虽然教会是准许这种人通婚的，但他 
听后仍感到为人所不齿，‘因为他们本是兄妹关系啊！’”® 


除了禁止血亲结婚的各种规定之外，还有一些禁止姻亲结婚的 
各种规定。这后一类规定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差异甚大。虽然很多 
未开化民族都允许男子与他妻子的姐妹结婚，甚至给他以这种优先 
权; 但也有一些未开化民族要么完全禁止或反对此类婚姻，要么仅 
152 允许他与亡妻之妹结婚(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在莫桑比克的聪加 
人中，男子既不能与妻子的姐姐结婚，也不能娶其妻姐妹的女儿。 
在黄金海岸阿克拉的黑人中，以及在西伯利亚的科里亚克人中，只 
要妻子在世，做丈夫的甚至连妻子的从表姐妹也不能娶。利未法和 
伊斯兰教均禁止同时与两姐妹结婚。天主教则禁止与亡妻之姐妹 
结婚，虽然这一禁制可予免除。在英格兰，这类婚姻曾受到教会法 
的反对，并于1835年被确认为非法。众所周知，只是在经过多次不 
成功的尝试之后，英国才于1907年通过一项法案，认定与亡妻姐妹 
的婚姻为合法。而在通过这一法案时，仍遭到强烈的反对。东方教 
会甚至禁止两兄弟与两姐妹联姻。在某些未开化部落中，也有类似 
的禁例。 


此外，虽然很多民族都允许男子与其已故兄弟的遗孀或与其 
153 寡嫂结婚，甚至认为他有此义务；但也有一些民族则完全禁止此类 
婚姻。布里斯班附近的某些昆士兰部落就认为，娶已故兄弟之遗 
孀为妻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在中国，虽然续娶亡妻之姐妹被视 
为一件很体面的事，但是娶已故兄弟之遗孀则会被判处绞刑。在 


① Miss Durham, High Albania , P. 20 sq. 
604 


英国的教会法中，以及在很多国家（特别是拉丁国家）的法律中，对 
于娶已故兄弟的遗孀或亡妻之姐妹，均予以禁止，只是比较容易取 
得特许豁免权而已。 

在许多未开化部落中，或是长子，或是所有儿子，均可继承父 
亲的遗孀，生母除外。但是，在另一些部落中，与继母结婚则被视 
为乱伦。在赫雷罗人中，如果做儿子的在继承父亲的财产时也想 
继承父亲的遗孀，就会受到人们的非议。维南万加人有一种习俗，154 
就是做儿子的可继承父亲的遗孀，当然不包括自己的生母，而这一 
习俗则使阿温巴人感到厌恶。利未法、古兰经、罗马法、教会法以 
及基督教各国的律书都规定，禁止娶继母、继女为妻，同时也禁止 
娶岳母、儿媳为妻。不过，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只有在继女受继父 
监护的情况下，才禁止继父娶继女为妻。 

由领养或寄养而形成的干亲关系往往也可构成对婚姻的一种 
限制。在卢伊塞诺族印第安人中，一个孩子一旦被某家领养后， 

“即被视为领养人的亲生孩子，如果领养人与其结婚，即被看作乱 
伦,。沙勒瓦在谈及休伦人和易洛魁人时曾 写道： “想要结婚的 
双方，不得有任何亲属关系，即使是领养关系也在法律限制之 
内。” ® 据埃德格说，在格陵兰人中，同在一家做佣人并接受教育的 
一对年轻男女，如果想要结婚，就会引起人们的不快，并受到责怪。 
邦都的伊戈罗特人，禁止男子与被领养的女儿或妹妹结婚，甚至禁 
止男子娶被领养人的第一代从表亲为妻。婆罗洲的卡扬人强烈反 
对男子与其领养的女儿结合，但允许娶被领养的妹妹为妻。而这 


① Sparkman,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 
gy and Ethnology , viii. 214. 

② Charlevoix, Voyage to North-America * ii.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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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种婚姻在新喀里多尼亚似乎是被禁止的。在贝莱普群岛，领养子 
女如同亲生子女一样，要遵守各种相同的外婚制规定。在萨摩亚， 
与领养来的儿子、女儿或姐妹结婚，也是不允许的。萨顿先生在谈 
到澳大利亚约克半岛上阿贾杜拉部落的婚姻规则时，也曾 指岀： 
“领养来的子女被视为亲生子女。” ® 在马达加斯加，养父母不得与 
其领养的子女结婚。托马斯先生在关于尼日利亚讲伊博语的诸部 
落的报告中写道，在埃努古，“被领养的子女不得与其养父母的亲 
生子女结婚。” @ 在黄金海岸的芳蒂人中，“被领养子女无论在其养 
父母家中，还是在其原来家中，都要受到相同规定的制约，而这些 
规则也适用于他们的后代。”③ 

古兰经规定，禁止娶养母和领养姐妹为妻。在达迪斯坦，甚至 
连娶养子的遗孀也是不可以的。在古希腊，养父不得娶养女为妻， 
但养父之子则可娶之。根据罗马的法律，即使在领养关系解除之 
后，养父也不得与其养女或养孙女 结婚； 而在领养关系维持期间， 
养父的亲生子女也不得与领养子女结婚。这些规定也曾渗人教会 
法中，但教会从未把领养关系作为婚姻的巨大障碍，摩西戒律甚至 
没有把这作为障碍。罗马天主教会还曾质疑过是否应把现代领养 
156 方式作为婚姻障碍来看待。在很多欧洲国家，法律都禁止养父母 
与养子女结婚。在拉丁国家，法律还禁止亲生子女与领养子女结 
婚。而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法律中， g 卩使两个被收养的子女 
也不得通婚。在南支斯拉夫人中，各个小家庭都是同大家族连在 

① Sutton，in Proceed, Roy. Geogra/>h. Soc. Australia ： South Australian 
Branch, ii. 17. 

② Thomas ，Anthropological Report on Uo-speaking Peoples of Nigeria , i. 73. 

③ Sarbah (J. M. ) ， Fanti Customary L,aivs *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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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而每个小家庭又可以吸收一些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加入其 
中。在这些民族的习惯法中，“家族中被领养的成员与生于斯长于 
斯的成员同为亲族，无论何事，均应一视同仁。”® 

基督教因建有所谓“宗教亲属关系” （ cognatiospirkualis >，而 
给婚姻带来一层新的障碍。查士丁尼皇帝曾通过一项法律，禁止 
教父与教女结婚，其理由是教父与教女的关系类同于亲生父女的 
关系，二者如建立婚姻关系，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此后，教会方 
面出于宗教亲属关系的考虑，又在此项法律之上增加了诸多禁规， 
规定主持洗礼圣事的牧师与受洗者及其父母之间，教父与教子女 
的姐妹之间，教父母之间，以及教父母一方与另一方子女中于此项 
洗礼之后所出生者，均不得结婚。此外，对于由举行“坚信礼”而形 
成的宗教亲属关系，教会也制定了相似的禁规。在俄国的司法实 
践中，宗教亲属关系至今仍是男女通婚的某种障碍。在黑山，“教 
子女在地位上一如亲子女，因此教父是不能与教女通婚的。”② 
在某些未开化部落中，也有一些与此相关的婚姻禁律，在此不 
妨一提。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南支马辛人中，有一种叫“埃里亚姆” 
的会社，人会后，即可对其他会员的妻子享有婚姻权。但是，会员 
之间从不娶彼此的姐妹为妻，甚至也不与她们私通。据哈登博士 
说，在托雷斯海峡以西诸岛的岛民中，人们对“同知己好友的姐妹 
结婚一事，甚为敏感”，因此当地是禁止这种婚姻的。 ® 在布索加 
的巴坦巴人中，如果两人结成拜把兄弟，这两家人就不能相互通婚 


① Maine, Dissertations on Early Lauu and Customs * p. 256. 

② Miss Durham，in Jour. Roy. Anthr. Inst, xxxix. 91. 

③ Haddon* “Ethnology of the Western Tribe of Torres Straits，’，in Jour. An¬ 
thr. Inst. xix.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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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塞拉利昂的某些部落中，一个人不得与其奶母发生关系。 
马赛人以及马达加斯加的梅里纳人都禁止男子与其奶母及奶姐妹 
结婚。刚果河上游的博洛基人也总是把这样一种结合视为不正当 
关系。在比属刚果，有一支属于巴松戈梅诺的部落，叫博钦杜。在 
该部落中，于同一天在同一村出生的孩子，在他们看来，彼此可能 
有亲缘关系，被视为双胞胎，因此他们不能通婚。 

据说，在很多民族中，同一村落或同一地方群体的人不得通婚 
158或者避免通婚。至于同一地方群体中的人是否都有血缘关系，很 
多实例未做说明；但从另一些实例来看，则显然并非如此。亚马孙 
河畔的雅梅奥人就不容许同一地方群体的人通婚，“虽然不能证明 
他们都是亲戚，但大家认为在骨血中都是朋友” ®。 豪伊特博士曾 
指出，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有两种组织 方式： 一种是按社会关系， 
把部落分为胞族和氏族；另一种是按地理位置，把部落分为若干地 
方群体。这两种组织虽然是并存的，但彼此的划分并不一致。同 
一地方群体的人都只住在同一地方，而同一社会群体的人则往往 
散居于许多地方群体之中。在很多部落中，同一地方群体或亚群 
体的男女是绝对不得通婚或发生性关系的，出生地的相同成了男 
女结婚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某些部落中，例如在库尔奈部落中， 
只要男女双方同住一地，人们就会认为他们‘关系过近’，不宜结 
婚，而不管女方在其他方面的条件有多好。”地方群体多在氏族制 
度已经削弱或近乎消亡的部落，才呈现出压倒的优势。不过，即使 
在氏族制度还很兴盛的部落中，地域关系也对婚姻起着严格的限 


① Martius ，Beitrage zur Ethnographie und Sprachenkunde Amerika’s zumal 
Brasiliens » i.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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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 ® 例如，在维多利亚西北部实行母系制的沃乔巴卢克部 m 
落中，男女结婚除有婚组的限制之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禁止男 
子娶与母亲同一地方的女子为妻，理由是二人的“血肉”过于亲近。 
同样，在贡迪奇马拉人中，“人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娶亲，以便在 
‘血肉’上不要像跟本地女子那样亲近。” ® 的确，在这一部落以及 
维多利亚西北部的其他很多部落中，男子娶亲有几不准，即不准从 
父亲部落、母亲部落、外祖母部落娶亲，也不准从邻近部落以及与 
本部落操同一方言的部落娶亲。据说，在新南威尔士南海岸的穆 
林部落中，男子不但要娶姓氏相异者，而且“还必须走到距本地尽 
可能远的地方去娶妻”气在澳大利亚西南端毗邻乔治王海峡的 
地方，当地的土著人实行的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婚组外婚制。除此 
之外，我们还听说，他们认为，“最好是从最远的地方娶妻，，。④ 

据盖特先生说，在印度，“除了基于外婚制和亲等的若干限制 
之外，常常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同村男女不得结婚。例如，巴罗达 
的拉杰普特人和莱瓦昆比人就认为，同住一村的所有居民都有亲 160 
缘关系，因此，男女结婚，都应找村外的人。在蒙达人以及焦达纳 
格布尔的其他部落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外，在旁遮普以及喜马 
拉雅地区，特别是在那些不实行氏族外婚制的地方，也都实行这一 
规定。据马顿先生说，在中部各邦及贝拉尔，也有这种规定。”©拉 


① Howitt，**Australian Group Relations/' in Smithsonian Report ； 1883, pp. 
800, 810. 819 sq. 

② Howitt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249. 

③ Howitt,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262. 

④ Nind, “Description of the Natives of King George s Sound (Swan River Colo- 
ny) and adjoining Country/ 1 in jour. Roy. Geograph. Soc. i. 37, 38, 44. 

⑤ Gail, Census o f India , 191 】， p.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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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先生在其关于印度中部各邦部落与种姓的著作中指出，住在 
同一个村子里的印度人都有一种亲戚感，即使他们可能分属不同 
的种姓和氏族。“村里的各家各户往往都认为他们之间有一种亲 
戚关系。村里的男人对比自己长一辈的男人都称之为叔叔，对比 
自己小一辈的则都称为侄女和侄子。无论哪个女孩出嫁，村里的 
长者都把她的丈夫称为‘女婿’。即使对不可接触者种姓，也是这 
样。而且，由于大家住在一起，彼此都觉得有一种亲戚关系。” ① 焦 
达纳格布尔的奥朗人“对同村男女青年通婚甚为 反感； 人们普遍相 
信，这种婚姻会给夫妻双方或其中一方带来灾祸”克鲁克先生 
曾提到印度西北各邦实行地方外婚制的一些事例，他还说，当地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娶亲应娶远处的女子。科瓦列夫斯基指出，在俄 
国的某些地方，娶亲总是要从外 村娶； 即使在没有此类习俗的省 
161 份，“人们也总是把新郎叫做‘外来人’，并把新郎的朋友和伴郎说 
成是千里迢迢来接亲的。” ;3) 在保加利亚民歌中，新娘总是被说成 
娶自外村。 


① Russell ,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 , i. 155. 

② Sarat Chandra Roy, Ordons of Ckota Nagpur, p. 396. 

③ Kovalewsky, “Marriage among the Early Slaves,” in FolkrLore , i.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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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二十畐 

n a so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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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解释有关外婚制的各种规定，已经做了很多尝试。有 
人曾把禁止近亲结婚的各种规定归因于担心这样会使亲属关系变 
得太乱，会使人们的感情仅仅局限于一个很窄的圈子里。有人则 
把外婚制规则的目的说成是为了防止人们过早结婚，或者是为了 
防止人们出于保住家产的目的而相互通婚。还有人说，人们之所 
以禁止近亲结婚，是因为这种婚姻公然违背了“天生的羞涩之心”， 

或是因为上帝禁止近亲结婚。这类解释是不必加以考虑的。我在 
这里将要讨论的，仅仅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不仅 
解释禁止本家人通婚的规定，而且还解释具有更广泛性质的外婚 
制规则。然后，我还想就这些规则的起源，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外婚制” ( exogamy ) 一词是由麦克伦南首创的，用来表示在 

“部落或亲属群体”内部禁止通婚的规则。麦克伦南试图说明，外婚 

制是从溺杀女婴这一做法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一做法，在他看来， 

“在各地的蒙昧人中都很常见”。他争辩说，对于那些处在敌人包围 

之中，且又身无一技，还要同生存的困难进行斗争的部落而言，男孩 

乃是力量的源泉，无论是应付打仗也罢，还是找寻食物也罢。而女 

孩则是其致弱之因。于是就有了溺杀女婴这一残忍的习俗。其结163 

果是原始部落中年轻妇女很少，这就严重破坏了群落内男女人数的 

平衡，致使人们到其他群落中去抢掠女子为妻。这一习俗本是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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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所产生的，而后又在实行这一习俗的部落中渐渐形成一种偏见，即 
不愿娶本群体中的女子为妻。这样一来，“妻子”一词就成了在抢掠者 
的强权下被支配、被奴役的女子的同义词，而“婚姻”一词则被用于男 
子作为这样一名女子的占有者而与她所形成的关系。既然在当时的 
情况下，只有通过抢夺才能得到受支配受奴役的妻子,婚姻便也只有 
通过抢夺才能建立，而同本群落的女子结婚就成了一种犯罪。 

这种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麦克伦南显著夸 
大了溺杀女婴这一做法在未开化世界中的流行程度。据说，在很多 
未开化部落中，都没有或几乎没有关于溺杀女婴的传闻。而且，这 
些部落中还包括安达曼岛民，博托库多人和加利福尼亚的某些部 
⑻落，他们都是很低等的民族。据悉，锡兰的维达人也从未有过这种 
做法。布里奇斯先生告诉我，在火地岛的雅甘人中，这类事只是偶 
尔有之，而且几乎都是做母亲者所为。她们这样做，“或是出于妒 
忌，或是出于对丈夫的怨恨，或是由于被遗弃或遇到某种不幸”0)。 
法伊森先生曾在某些未开化民族中生活过很长时间，他认为，溺杀 
女婴的事，在低等蒙昧人中要比在发达一些的部落中少得多。溺杀 
婴儿这一违反父母疼爱儿女之本能的做法，必有其原因或用意。从 
这一层来看，凡是有此习俗的地方，这一做法似乎都不大可能是远 
古蒙昧时代的遗存，而是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上，从某些特定的环境 
中产生出来的。例如，人们一般都认为，在白人到来之前，加利福尼 
亚的某些印第安人从未有过溺杀婴儿的事。埃利斯也认为，可以有 
充足的理由推测，这一习俗在波利尼西亚历史的早期阶段，并不像 


① Bridges, in a letter dated Downeast, Tierra del Fuego, August 28th, 1888. 
C/. /Jem,* 4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Firelanders," in A Voice for South America , 
xiti.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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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么流行。在很多部落中，人们仅仅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例如， 
婴儿是私生子，其母已去世，婴儿畸形或有病，婴儿出现某种怪异现 
象，婴儿被认为有某种不祥之兆，或者是在生下双胞胎时(此种情况比 W 
较多见），才将婴儿杀溺。但是，如遇这些情况，不仅女婴要被杀溺，而 
且连男婴也不放过。在杀溺婴儿比较盛行的民族中，往往也是这样。 
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很多部落中，据说在杀溺婴儿时就没有男女之分。 
事实上，从杀溺婴儿的这些主要动机来看，我们很难相信，被杀溺的女 
婴就一定比男婴多，即使是在那些并不实行买卖婚姻，并不把自己的 
女儿当作商品变卖的蒙昧人中，情况也是这样。 

再者，麦克伦南不仅夸大了溺杀女婴这一做法的流行程度，而 
且还夸大了抢夺婚的流行程度。以抢夺的方式娶亲结婚，这样的事 
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曾有过，但多是作为战争的伴随物，或是在难以 
用和平方式娶亲时作为获取配偶的一种方式而岀现的。我们不曾 
听说，有哪个民族是把抢夺婚当作缔结婚姻的通常方式或正常方 
式。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推想，古代在正常情况下，要想娶亲，就不 
得不用武力把某个女子从她的亲人那里抢 过来； 因为蒙昧人大多都 
是同其周围的部落和睦相处的，打仗的事即使有，也很少发生。如 
果我们假定从前曾有一个时期，每个男子都得竭尽全力去从另一群 166 
落中抢得一个女子，那么，凡是在普遍溺杀女婴的地方，就会有不少 
男子，无论怎样去抢，也是抢不到手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女的太少 
了，不够抢的。赫伯特 • 斯宾塞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很好的 问题： 
“如果每个部落都是女的比男的少，这些部落又怎么能够通过互相 
抢夺，来得到所需的妻子呢?”©而当本群体中确有未婚女子时，为什 


① 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 i.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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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还会有不少男子结不了婚呢？那种认为在溺杀女婴的部落中，男 
子要从其他部落中掳得妻子以补女性之不足的说法，还是可以想像 
到的；难以想见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禁止本部落男女结婚，有 
时甚至还要对违者予以处死呢？为什么男子不娶本部落中未被杀 
溺的女子为妻呢？为什么这些男子不让这些女子生个男孩，以壮大 
本部落的力量，而偏偏要使这些在他们看来没有用处的人比原来更 
加没用呢？为什么他们要迫使这些可怜的女子要么不得内嫁，要么 
沦为充满敌意的抢掠者的牺牲品呢？这样看来，即使麦克伦南的前 
提是正确的(事实并非如此），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也仍然是错误的。 

如同麦克伦南一样，赫伯特 • 斯宾塞也认为，原始部落通常都 

是相互怀有敌意的。正是在这一假说的基础上，他建立起自己关 

于外婚制起源的理论。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什么地方，征战 

胜利之后，都会有一场抢掠。那些征服者会把他们找到的任何有 

价值的东西都尽可能地带走。当然，他们也会把女人连同其他掠 

获物一同带走，因为把女人抢到手后，可以将她们当作妻妾和用作 

苦力。但是，被抢掠来的女子，除了其内在的价值之外，还有其外 

在的价值。“她不但如同本地妻子一样可供人使唤，而且，还与本 

地妻子有所不同，那就是被人当作战利品。”于是，在部落中，娶外 

167 族女子为妻，要比与本部落女子结婚来得体面。如果某个部落在 

战争中连连取胜，因而能够连连抢到邻近部落的女子，那么，在这 

个部落中就会产生出这样一种观念 ： 娶有异族妻子的这个显赫人 

家便是有体面的人家，而不能娶上异族妻子则渐渐被视为懦弱的 

证明。因此，人们就越来越想娶得外族女子 为妻； 而随着娶不上外 

族女子的人数不断减少，娶不上外族女子也就成了越来越重要的 

一种耻辱的标志。最终，在那些好战的部落中，便定出这样一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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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的要求 ：娶妻 必娶外族之妻-一-如果不能在战争中明抢，就得 
在私下里暗夺。® 

我们在前面已经反驳了麦克伦南的理论，而斯宾塞的这一理 
论也很容易被驳倒。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理论都对抢夺婚确信 
不疑，都认为是抢夺外族女子的习俗导致人们做出禁娶本族女子 
的规定。但是，在麦克伦南看来，抢夺婚的根源在于女子的 匮乏； 
而在斯宾塞看来，则在于男子的虚荣。这两种理论都是以抢夺婚 
的盛行为假定条件的，而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任何结论都是不能令 
人满意的。试想，即使人人都想娶有外族妻子，他们也是可以另娶 
本族女子的，而且，这样做也不会有失体面。相反，在蒙昧人看来， 
妻妾成群还是财富和名誉的源泉。在一个连战连胜的部落中，做 
女人的除了侥幸落入外敌之手以外，难道就是命中注定要终生不 
嫁吗？假如邻近部落全都不善征战的话，她们也就很少会落人外 
部落之手。不过，根据斯宾塞的说法，在这些部落中，“与本部落女 
子结婚，不仅会成为一种惯例，而且还会形成一种不娶外族女子的 
偏见，乃至最终形成为一种法律。”©斯宾塞同麦克伦南一样，把内 
婚制和外婚制看作是相互排斥的两种制度。假如他关于内婚制起 
源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 
部落通常准是彼此为邻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氏族外 168 
婚制盛行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诸多部落之中。这些部落中实行外 
婚制的所有氏族，何以能够百战百胜 ，以 致使强娶被俘女子为妻的 
习俗发展成为禁娶本族女子为妻的规 定呢？ 有征服者，必有被征 


① Spencer ，Principles o f Sociology , i. 619 sqq, 

② 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i. 62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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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假如斯宾塞的理论真的如同某些人所想的那样，能够解释 
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那么，我们就得去论证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从 
前在掠获外族女子上都是很成功的。 


艾夫伯里勋爵也曾暗示，外婚制起源于掠获外族女子的习俗, 


但他提出这一说法，是立足于他的共有婚理论。当部落中的所有 

男子同为该部落所有女子的丈夫时，如果有哪个男子将其中一名 

女子据为己有，就必然会侵犯到部落的共有婚。但是，那些从战争 

中俘获来的外族女子，其所处的地位就不同了。部落作为一个整 

体，对这些女子没有婚姻权，于是，她们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妻子。 

这样，抢夺婚便导致了个体婚姻和外婚制这两种新鲜事物的产生。 

维尔肯接受了这种外婚制理论，他还认为，禁止近亲通婚的规定在 

世界各地无不起源于群体外婚制。 

艾夫伯里勋爵的理论立足于我已反驳过的两种不合理的假 

设： 其一是，人类最初原本是生活在一种不存在个体婚的状态中； 

其二是，抢夺女子曾一度是娶亲的普遍做法。除此之外，他还有另 

一种假设，这 就是： 一个男子可以将他所掠获的女子作为他的妻 

子，但他却不能把任何本族的女子当作他个人的妻子。可是，人们 

不禁要问：既然本部落的女子都不能成为本部落男子的个人妻子， 

那么，为什么在战争中被劫掠来的妥子就能成为该部落男子的个 

人妻子呢？麦克伦南曾经说过，由于战俘通常都是通过集体行动 

或准集体行动俘获而来的，因此，人们就会将劫掠行动认定为给本 

群体增添女性的一种常规 做法； 这些女性被劫掠来后，也会处于部 

落男性按常规所拥有的权利 之下； 这样，群体之中的每个男子，也 

会要求对其他人劫掠来的女子享有共有权。事实上，我们看到，即 

使在有个体婚存在的群体中，劫掠来的女子也可能被当作公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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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帕金森曾讲述说，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的莫亚努人就保留有 
公共女子，她们一般都是从战争中俘获来的。在巴西的卡拉雅人 
中，未婚男子常求诸于被俘获来的卡亚波族女子。至少在桑比巴 
人中，村村都有卡亚波女子，她们被当作公共财产。此外，据 J. H. 
斯托尔牧师说，在维多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小部落——贡迪奇马拉 
人中，当人们在战争中俘获到一个女 ’之后 ，从来不是把她据为己 
有，而是要被迫将她交给别的什么人。不过，即使说艾夫伯里勋爵 
的假设都对，他也仍须解释这样两个问 题：娶 有外族女子的人何以 
会失去他们对本族女子的共有权？同本族女子发生性关系何以最 
终被禁止，而且违者还要被处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外婚 
制下，同一外婚群体内的男女不用说结婚，就是发生不太正式的关 
系，都会被认为是乱伦。 

还有一些人表示，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起源于对这种结合所170 
产生的不良后果的体察。摩尔根即持这种看法。他还认为，氏族 
外婚制这一制度的设立，是要防止血亲结婚或同居，特别是防止兄 
弟姐妹之间结婚或同居。据他认为，这种事在古代曾是很普遍的。 
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近亲结合极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 
不过，问题 是：那 些禁止近亲结合的蒙昧人是否体察到了这些不良 
后果？亨利•梅因爵士认为，那些发现了火的使用，并选择出某些 
野生动物进行驯化，选择出某些野生植物进行栽培的人，同样也会 
看到，近亲结婚会生出有身体缺陷的子女。可是，也有 一 些人对此 
提出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有人提出这样一条理由 ： 要得到这一认 
识，只能通过长期的观察，而这就超出了蒙昧人的智能范围。 

但是，我们确实听说，有些未开化民族已看到近亲结婚会产生 

恶果。格陵兰有这样一个民间故 事：卡 卡马克的父亲看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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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孙儿在未长到成年时就都夭折了，于是就对女婿 说：“ 可能是 
我们的血缘太近了。”理査森在谈到阿拉斯加的基奈人时，曾讲述 


到： “他们原来的习俗是，某一群体的男子要从另一群体中娶亲结 
婚，所生子女均属母亲所在的群体。这一习俗现已废弛，同一群体 
171的男女时有结亲的。不过，据老人们说，由于不遵守传统的旧制， 
基奈人的死亡率已比原来增高了。” ® 道森先生在谈及维多利亚西 
南部的某些部落时，曾说 :“自 从欧洲人来到他们这里以后，这些土 
著人有时就不理会自己的婚姻法则了，其实这些法则都是很不错 
的。现在，其后代身体已越来越弱、毛病也越来越多。人们把这归 
因于忽略了古老的旧制。” ® 根据加松先生的说法，在艾尔湖盆地 
居住的迪埃里人，有这样一个传说 ：自从 开天辟地以来，父母、兄 
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近亲之间常常发生乱伦，直至这种恶果变得 
十分明显之后，酋长们才终于聚到一起开会，商讨以什么方式来避 
免这种恶果。商议的结果是去求教于善良精灵“穆拉穆 拉”。 精灵 
对此作了应答，他下令将部落分为各支，并以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 
的各种物体（如狗、鼠、鸸鹋、雨等等）来命名，使他们彼此相 区分。 
精灵还规定，每一支系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得与同一支系中的其他 
成员结婚。 

阿切瓦人是尼亚萨兰保护地中讲尼扬贾语的一个部落，他们 
也有一个类似的关于其图腾氏族外婚制起源的传说。据他们说， 
从前，整个部落的人都只有一个姓。后来，女酋长尼扬古为了防止 
近亲结婚的灾祸，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给每个家支起了一个新的姓 


① Richardson ，Arctic Searching Expedition ^ i. 406 . 

② Dawson, Australian Aborigines , p. 28 . 

618 


氏，并要他们把各自新的姓氏代代传下去。黄金海岸的芳蒂人也 
把他们的外婚图腾氏族制度，说成是昔日某位智者所创设的。据 
说，实行外婚制“对于改善种族的身体素质大有裨益”，而同一图腾 
氏族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则活不长。 ® 乌干达保护地的巴坦巴人有 m 


一条规 定：凡 是得知同出一家的人，无论相隔多远，都不得彼此通 
婚。他们认为，谁要是违反这一规定，其后代就会得一种“亲属 
病”，衰竭而死。在前德属东非的瓦桑巴人中，人们认为乱伦会导 
致不育或婴儿夭折。麦考尔•希尔先生曾谈到，在南非的山地部 
落中，盛行从兄妹联姻的习俗。他说，在他们的习俗中，再也没有 
“比这种联姻方式更令沿海土著人感到厌恶的了。他们把在山区 
里经常看到的愚顽、痴呆等现象都归因于这种联姻方式。他们还 
说，巴苏陀人就应该生下这样的痴呆孩子来，因为他们的婚姻就跟 
狗的交配一样”气艾尔斯先生写信告诉我，住在蓬多兰边界上的 
祖鲁人认为，妇女不育和婴儿畸形都是血亲联姻的后果。卡曾斯 
先生也写信告我说，西斯纳塔尔的卡菲尔人认为，如果他们允许近 
亲通婚的话，其后代就会体弱多病。赫雷罗人喜欢让兄妹的子女 
联姻，但对两兄弟或两姐妹之子女间的婚姻和性关系则颇为反感， 
认为由此所生的子女会体弱多病，早年夭折 ◊ 

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也会看到，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从表亲 
的联姻，往往是从其对后代的影响上加以区分的。盖特先 生说： 173 
“西藏人和雷布査人禁止第一代从表亲结婚，而菩提亚人则只禁止 
父系从表亲结婚，特别是禁止堂兄妹之间通婚。他们的理由 是：人 


① van Hieu, in Harper and others，“Notes on the Totemism of the Gold Coast ，，， 
in Jour. Anthr. Inst, xxxvi. 186. 

② Theal, History of the Boers in South Africa ,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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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骼是从父亲方面传下来的，血肉是从母亲方面传下来的；如果 
父系从表亲通婚，骨骼就会受到损伤，并迟早会导致各种疾病。” ® 
阿隆索 • 邦克博士极其热诚地向我提供了有关缅甸克伦人的一些 
很有趣的情况。他说，在他们那里，有的村子实行外婚制，有的村 
子实行内婚制；不过，父母与子女间以及兄弟姐妹间则是一概不得 
通婚的，甚至连第一代从表亲之间也很少有人通婚，虽然当地并没 
有法律禁止这样做。邦克博士发现，在实行外婚制和实行内婚制 
的这两类村子中，村民在身材、健康状况、体能和生育能力诸方面 
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实行内婚制的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处于劣势。 
他确信这种劣势是由亲属间的通婚所造成的，并强调说，当地人自 
己也把这一劣势归因于此，只是他们依旧固执地保持着旧时的习 
俗，认为同外村人结婚不合体统。老库基人的一支——蒂库普氏 
族是实行内婚制的，只是禁止所有第一代从表亲结婚。据说，该氏 
族中的一些老人曾把氏族人口的不断减少归因于内婚制习俗。根 
据贝斯特先生的说法，毛利人认为近*结婚会导致后代退化。他 
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娶近亲，生弱儿”。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谈一些有关较高文明程度民族的论述。 
m 在收录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中，有这样一句 话：“ 同外来人结婚 
吧，这样，你就不会生下虚弱的后代了。”戈德齐赫尔教 授说: “这一 
看法与古代阿拉伯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内婚制婚姻所生 
的子女比较虚弱和瘦小。阿尔梅达尼人的谚语‘娶远不娶近，，亦 
属此类观点。”有一位诗人在赞美一位英雄时，曾说道 ：“他 是一位 
英雄，由于不是从表亲所生，因此身体 强健； 而近亲结婚则会生出 


① Gait ，Census of India , 1911 • vol. i. (India) Report, p. 25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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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的后代。” ® 据公元 9 世纪时的两位穆斯林旅行家说，印度人 
从来不与近亲结婚，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婚，会使 
所生的后代更健康。在阿尔巴尼亚山区，德拉姆小姐曾反复听人 
说，谁要是违反不准同宗近亲结婚的严格规定，其后代“就会变瞎、 
变聋、变哑、变成畸形——各种灾祸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结 
合是会受到诅咒的” @ 。 


但是，这些事实似乎还不足以证明：蒙昧人从其亲身经历中已 


发现血缘婚姻的恶果。不过，只要考虑到人们对近亲联姻普遍都 
很反感，考虑到人们在两性结合上很容易滋生种种迷信，我们便可 
以发 现：蒙 昧人显然已有了关于乱伦会中邪、并对其后代产生不良 
后果的想法。在某些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那种认为乱伦 
会对后代产生有害影响的想法显然是出于迷信。据韦尼阿米诺夫 
神父说，在古代阿留申人中，乱伦被认为是万恶之罪；人们相信，乱 
伦者必定会生下青面僚牙、满脸胡须、相貌吓人的怪物。菲因先生 
也说，在卡菲尔人中，人们普遍相信，乱伦会生出怪胎来，这是“祖 175 
先之灵所施的一种惩罚”气在巴坦巴人中，因乱伦而导致所生子 
女体弱多病的那种“亲属病”，也会因夫妻与父母及兄弟姐妹同睡 
一屋而染上。阿基库尤人认为，如果有人故意结为乱伦婚姻，其所 
生的子女就必死 无疑； 如果不是故意造成这种罪过的，则只要举行 
一种禳解仪式，本会致子女以死的亵渎之罪就会消除，因为人们认 


① Goldziher, “Endogamy and Polygamy among the Arabs ，，， in Academy, xviii 
26. * 

② Miss Durham，“High Albania and its Customs in 1908,，， in Jour. Roy. An- 
thr. Inst. xl. 458. 

③ Veniaminof, quoted by Petroff, Report on the Population ,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Alaska T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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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行这种仪式后，这对夫妻的血缘关系就断了。 


还有一些民族认为，乱伦不仅对后代有害，而且对乱伦者本人 
也有害。苏门答腊南部的帕塞马人认为，如果同一氏族的男女结 
婚，天神就会对这对有罪的男女及其后代进行致命的惩罚。在丁 
卡人中，人们认为，乱伦会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或其后代活不成， 
只有“以祭祀赎罪”，才能免于一死；也有人说，乱伦会导致不孕，因 
为乱伦会使死去的长老的鬼魂震怒。“犯有此罪的女子，即使结了 
婚，也不会有孩子，除非她认了罪，而且她的情人又献出一头牛祭 
m 祀赎罪。” ® 巴干达人认为，如果一个男子同他的姑表姐妹或舅表 
姐妹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二人就会同得一种病，“得此病后，双手即 
不断颤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 马尔加什人认为，违反了某种性 
禁忌之后，“会给违犯者带来极大的惩罚，或是使这个地方遭到疾 
病的袭击，或是直接对违犯者本人造成威胁，或是将惩罚落到其子 
女头上，或是殃及那些纯洁无邪的姻缘”。如果有姑舅表亲关系的 
一对男女没有经过规定的仪式以消除血缘之碍，他们就会年纪轻 
轻地死去，或者在受到别人诽谤时要接受毒药的神判。淨黄金海 
岸讲齐语的各部落认为，如果一名男子无意中娶了本氏族的一名 
女子，而且还将这一婚姻保持下来的话，他们的孩子就会夭折，他 
们两人也会有恶运临头。 

塞拉利昂的某些部落认为，谁要是犯了乱伦之罪，疾病就会缠 
身;而一旦有人得病，据说邻里之间也会染上，因此，不但乱伦者要 


① Seligman , “Dinka，” in Hastings,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iv. 

709. 

② Roscoe t Baganda y p. 128 sq. 

③ Grandidier, Ethnographic de Madagascar , ii. 149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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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洗刷、抽打身体，而且连左邻右舍也统统都要这样做。在芳人 
中，如果同村一对男女结了婚，那么，他们所遇到的任何灾祸，都会 
被认为是对他们这一不当行为的合理惩罚。据沃纳说，卡菲尔人也 
认为，乱伦者将会遇到邪魔。阿坎巴人认为，一个女子如与亲兄弟 
发生性关系并怀了孕，“就一定会出现流产。而男方要想洗刷这一 
罪恶，必须给长老送上一只大 肥羊; 女方则要经历一种仪式，让人用 
羊胃中的东西涂在自己身上”®。在马绍尔群岛的瑙鲁岛上，人们把 m 
昏厥、痉挛或死亡时的极度痛苦都看作是一种明确的象征，表明患 
者曾与其近亲发生过关系。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马利科洛，有一条 
规定，即兄弟姐妹在交往中必须严守 贞操; 如有违犯者，据信男方将 
会受到乱石袭击的惩罚。在赫维群岛的芒艾亚岛，如果有亲缘关系 
的一对男女遭上某种灾难或染上什么疾病，“部落中的长老就会宣 
告，这是氏族之神在发怒。” ® 科里亚克人说，在被禁婚的亲等中，如 
有同居者，男女双方均会很快死去。谢罗舍夫斯基曾了解到这样一 
件事 :有一 个雅库特人娶了本氏族中的一个女子为妻，婚后不久，女 
方即双目失明，人们把这说成是对他们违反旧俗的一种惩罚。据奥 
维多说，海地的加勒比人认为，男子若娶了自己的母亲、姐妹或女 
儿，就会很快死去。纳瓦霍人说，假如他们娶了本氏族的女子为妻， 

“骨头就会干瘪，人就会 死去” 加利福尼亚的瓜拉拉人认为近亲 
结婚会产生毒害，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 


① Hobley, Ethnology of the A-Kamba , p. 103. 

② Gill, “Mangaia (Hervey Islands) ，” in Report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held at Melbourne ， in 1890, 
p. 330. 

③ Bourke ， Snake-Dance of the Moguts of Arizona , p.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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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阿伊努人还认为，如果两姐妹嫁给两兄弟，就会发生某 
种不幸，还会惹恼天神。“两姐妹如嫁给两兄弟，其中一人可能会 
受到惩罚，并在婚后一年之内 死去； 即使没有死，也会绝后。”®从 
很多事例来看，人们都认为乱伦还会连累整个一大片地区，给人们 
带来危险和灾难，如引发瘟疫、地震，致使妇女不孕，草木不长，牲 
畜不旺，等等。 

应当看到，在低等民族中，人们对于各种外婚制规定，特别是 
对于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一般来说都是严格遵守的，违犯之事很 
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近亲结婚的问题有什么真正的 
认识。而在外婚制规定趋于松弛，原本所禁的婚姻已趋于频繁发 
生的地方，老年人自然会把这种置祖制于不顾的事看成是中了邪 
魔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内婚制婚姻导致出不良的后果，情况就不 
同了，尽管这种内婚制婚姻符合当地的习俗。克伦人、蒂库鲁人和 
古代阿拉伯人就都是实行内婚制的，他们甚至认为男子有权与其 
堂姐妹结婚。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 
对事实有确切的体察。当然，我们也不能断言一定如此。 

但是，即便有人能够证明，确有少数几个蒙昧部落已经发现了 
近亲结婚的危害，我们也不能认定广大蒙昧人都有这一体验 ，而任 
何一种想要解释普遍规律的理论都应以一定的规模为条件。不 
过，即使我们认定这种假设，即使世界各地的蒙昧人都认识到近亲 
结婚所生的子女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健全和富有活力，我们也不能 
肯定，他们就都能用这种认识来抑制自己的激情。在文明民族中， 
一个患有某种疾病或有某种疾病倾向的男子，很少会因此病可能 


① Batchelor, Ainu and their Folk-Lore ,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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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给后代而在娶一个患有同样病症的女子时迟疑不决。只要考 
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有理由设想，蒙昧人会比现代文明人有更 m 
大的远见和自制力。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样一些事例 ：有些 
民族虽然已经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但仍要实行这一婚俗。 

最后，我们来看看摩尔根的说法。他认为外婚制的设立是为 
了 ㈣ 止血亲之间，特别是兄弟姐妹之间通婚或同居。对此，我认 
为，氏族外婚制与禁止近亲通婚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非常密切的 
联系。但是，我不认为，氏族外婚制这一包罗广泛、内容繁多的制 
度，仅仅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而创立的。要防止近亲结婚，其实很 
简单，只要下一道禁令就行了，那些不实行氏族外婚制的蒙昧部 
落，以及现代文明民族，就是这样做的。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认 
为，摩尔根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打开整个外婚制度的真正的钥 
匙”;他还认为，这一观点还因我们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组织新 
增加的了解而得到极大的加强。他强调指出，二婚组制度的设立 
是为了防止兄弟姐妹通婚，四婚组制度是为了防止父母与子女通 
婚，八婚组制度是防止姑舅表亲之间的通婚，至于其他几种第一代 
从表亲之间的通婚，则已有二婚组制度予以防止。不过，他又做了 
一点重要的补充。他说，婚组外婚制并不仅仅是在我们通常所使 
用的亲属称谓的意义上，防止兄妹通婚、母子通婚和父女通婚，而 
且是在这些称谓的“类别式亲属制，，的意义上，防止男子与其姐妹、 
母亲和女儿通婚。 

外婚制规定当然是为了防止其所须禁止的那些婚姻。早先曾 
有人指出，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外婚制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血 180 
缘过于亲近的人结婚，用他们自己的说法，也就是防止“同一 血肉” 

的人结婚。于是，豪伊特博士认为，在那里最初存在的是—种‘‘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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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体的公 社”； 后来，在长老会议内部曾兴起一场改革运动（巫师 
在其中居于很高地位），出于防止近亲通婚的意图，遂将这种公社 
划分为两个 婚组； 出于同样的意图，婚组之下又分为四个和八个亚 
婚组。其实，当我们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尚一无所知之时，就断言它 
过去曾有过一场“改革运动”，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值得怀疑的，尤 
其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禁止近亲通婚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 
问题。至于弗雷泽的说法，就更是有点主观臆测了。他说,婚组外 
婚制这一制度“是由某个单一居住点上的部落长老会议所创立的， 
然后，这一制度便从这个地方渐渐地、平和地扩展至整个澳大利 
亚” t 马修先生则认为，婚组关系或许是从小家庭的实际关系中 
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自然地发展而来的，或许是由不同民族间的 
接触而产生的，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反正他不像豪伊特那样，认 
定这是为防止乱伦而设立的一项措施。他所说的民族接触云云， 
乃基于他的这样一种理论：两胞族或两婚组代表着两个古老的不 
同种族，他们后来合并到一起，形成了澳大利亚 种族； 而婚组之由 
两个变为四个，由四个变为八个，则是由于部落的合并所造成的， 
⑻因为每个部落都有两个或四个婚组。无论这一理论是否有根据， 
我都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即认定澳大利亚婚组 
外婚制的起源与其他蒙昧民族的外婚制规定有着根本的不同。 

同样，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也认为，外婚制可能起源于这样一 
种观念，即近亲结合不仅危及后代，而且也会危及整个部落。不 
过，他在提出这一想法时，态度是很谨慎的。他指出，在很多民族 
中，人们都认为近亲结合会使妇女不育，并使牲畜不旺，庄稼不长， 


① Frazer » Totemism and Exogamy, i.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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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危及大家的食品供应。“无论是各种不同的性犯罪，还是乱伦 
这一特定的性犯罪，都会导致庄稼枯萎，这一观念在印度群岛的马 
拉扬人及其在印度支那的亲缘民族中都是很常见的。西非的某些 
土著人也坚定地持有这一观念。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最早的闪米 
特人及雅利安人中，其中包括古希腊人、古拉丁人和古爱尔兰人， 

也普遍存在类似的观念，认为乱伦会对妇女、庄稼和牲畜造成有害 
的影响。” ® 要反驳这一理论 ，显 然可以有这样一条理 由：即 这种观 
念所由产生的迷信，只是在少数几个民族中有所发现，而禁止近亲 
通婚的规定则是普遍存在的。再者，弗雷泽本人也承认，据悉有这 
种观念的民族，似乎都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特别担心惧怕的是 
乱伦对庄稼的有害影响。从我们对这种观念分布状况的了解来 
看，这种观念乃是一种较髙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蒙昧人 182 
也有此类观念，而蒙昧人很早便已开始实行外婚制了。尤为令人 
深思的是，澳大利亚土著人对待乱伦行为是极为 严厉的 ，而我们对 
他们所持观念的调查也比对其他大多数蒙昧人都详细，但我们却 
没有发现他们有这类迷信想法。如果臆想将来某一天，我们通过 
更加认真的调査，可能会发现他们也有这种迷信，那实在是一种很 
拙劣的辩解。柯尔先生曾说，他不能发现这些土著人是出于何种 
理由而反对血缘婚姻的，当人们问到他们这一问题时，他们总是回 
答说: “我们部落在这种事上一直是像现在这样做的。”在这一问题 
上，后来的调査也未能给我们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即使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深信近亲繁殖会给妇女以及 
动植物带来有害的影响，我们也无法用这一点来解释外婚制。至 


① Frazer ，Totemtsm and Exogamy , iv. 15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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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观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仍然有待于 回答。 我认为，答案其 
实很清楚，同时，它也是对整个这一理论的一种否定。人们之认为 
乱伦有害，是因为人们反对 乱伦； 而人们之反对乱伦，最主要的并 
不在于乱伦有害。这从以下事实即可 看出： 其他一些非法的性爱 
形式，诸如已婚者的通奸和未婚者的私通，也被认为会产生同样的 
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弗雷泽本人是清楚其理论中的这一弱点的。 
在他所著《普绪刻①的任务》一书的两个版本中（即1909年版和 
1913年版中），他都曾写道 ：“很 清楚，那种认为这类不道德行为会 
干扰自然过程的观念，肯定是次生的，是派 生的； 人们肯定是在以 
某种独立的理由认定某种男女关系是不对的和有害的之后，才以 
虚构的类比方式将这一结论引申于自然。”^^而1910年，在其所著 
的《图腾与外婚制》一书中，他却提岀一种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他 
本人都曾含蓄反对过的说法。这就有些令人感到惊异不解了 。显 
m 然，弗雷泽所采用的乃是一种应变措施，为的是在对这样一种通行 
于世界范围的制度进行分析和解释时，不致于理亏失据，因为他在 
这方面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 写道： “如果说这并不是外婚制的 
起源所在，我就必须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因为我对这一问题实在 
想不出别的解释。” ® 而对于我所提出的有关禁止乱伦的理论，弗 
雷泽只是承认其所借以建立的所有主要前提，但却拒不承认其结 
论。 


弗雷泽虽未就外婚制问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却对否定 


① 普绪刻 （ Psyche )， 为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美丽公主，经过一番曲折后，嫁给了丘 
必特。一 一译者 

② Frazer, Psyche s rask . edition nf 1909. p. 47, and edition of 1913, p. ]02. 

③ Frazer, 7 otemism and Kjco^am y ^ iv.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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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婚制源于图腾崇拜的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迪尔凯姆教授认 
为，外婚制产生于一种宗教情感，即认为血，尤其是女人的经血，具 
有某种巫术 效力； 在他看来，对血的宗教性敬畏又可追溯到图腾崇 
拜上。此外，图腾崇拜不仅是氏族外婚制的终极原因，而且还是禁 
止乱伦的其他各种规定的终极原因。他强调指出，氏族外婚制的 
规定后来又扩展到属于不同氏族的近亲，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 
不比同一氏族的人的关系更远。当图腾崇拜不复存在，同时氏族 
关系也随之消失之后，氏族外婚制这一规则就完全转变为禁止近 
亲通婚的规则。而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禁止近亲通婚的范围又 
逐渐缩小，仅仅局限于长辈晚辈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 

这样，迪尔凯姆教授就是想通过仅仅在某些民族中曾有过的 1 S 4 
一种制度，来解释人类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他何以知道 
现在禁止近亲通婚的所有部落，以前都曾一度流行过图腾氏族制 
度呢？即使是外婚制氏族，也并不总是实行图腾崇拜的。举例来 
讲，像非洲的马赛人，以及苏门答腊和马来群岛其他地方的某些部 
落，他们虽然分为若干外婚制氏族，但看来并未实行图腾崇拜。尤 
其是在印度，与圈腾崇拜制度毫不相干的氏族外婚制度似乎非常 
流行，而且雅利安人，其中包括婆罗门拉杰普特等较高的种姓，也 
是如此。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甚至认为，与图腾崇拜不相伴随的 
外婚制太常见了，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作为单独一篇论文的主题。 
正如氏族外婚制可以不依图腾崇拜而存在一样，图腾崇拜也可以 
不依氏族外婚制而存在。例如，在非洲的瓦赫人、塔维塔人和南迪 
人中，在阿萨姆的卡查里人中，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科拉菲部落中， 
以及在澳大利亚腹地的部落中，图腾氏族并不实行外婚制。根据 
澳大利亚中部部落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总是娶本图腾的女子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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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以前图腾崇拜的存在并不与氏族外婚制相伴随。 

但是，即使为了辩论起见，我们设想图腾制度曾一度普遍存 
在，而且外婚制也总是与图腾崇拜相结合，那也仍有一个问题需要 
解释清楚，这就是 ：图腾 崇拜是怎样导致外婚制的？迪尔凯姆教授 
强调指出，图腾崇拜引发了人们的这样一种信念，即血乃是巫术效 
力之所在，而经血尤为如此。他认为，这就是导致外婚制的直接原 
因。 他说： “这种图腾崇拜之物，乃是氏族中固有的，也是存在于每 
一个人的身体之中的，它就寄寓于人血之中。血一流动，神就出来 

了。 由此而产生的对血的这样一种宗教性敬畏，阻止了与之 

接触的任何想法。而且，由于妇女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在出血 
185 的情况下度过的，这样一种宗教之情也就扩及妇女之身，并赋予其 
宗教之意义，将其隔绝起来。”①在图腾崇拜以及有关的各种信念 
方面，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有着更深刻更广泛的了解，而且，考虑 
到迪尔凯姆教授向读者提供的有关图腾崇拜的证据，正是来自弗 
雷泽关于图腾制的最初论著，因此，我们应当把弗雷泽认定为一位 
最公平的裁判，而根据弗雷泽的说法，迪尔凯姆有关图腾崇拜的理 
论，完全没有任何已知的事实作依据。弗雷泽 写道： “由事实所导 
出的结论是 ：人与 图腾的关系是一种很简单的亲善、平等的兄弟关 
系，而不是对一种具有神秘化身的神——无论其存在于图腾制中 
的各种植物物种，还是存在于男女老少的血肉之中一一的宗教崇 
拜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神秘宗教，被用来说明诺斯替教等教门 
是很合适的，但这类教门乃是古代文明的一种遗留形式，是一系列 


① Durkheim, M La prohibition de 1’inceste et ses origines，” in L'annee 
ciologique , i. 5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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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诡谲哲学的遗存形式。而这对于蒙昧人的简单、具体的 
思维方式而言，则是完全陌生的、不可理解的。毫无疑问，外婚制度 
在极原始的蒙昧人中即已产生。把这种抽象的、神秘的宗教崇拜归 
之于蒙昧人中，就犯了一个以复杂思维解释原始思维的严重错误。 
这样，就把历史发展的顺序颠倒了。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理论 
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 原始民族之惧怕血，特别是惧怕经血，确实 
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事实，但他们并不是仅仅害怕本图腾成员的 
血，因此，怕血之说也就不能成为图腾外婚制的成因。 


M . 雷纳克表示赞同迪尔凯姆教授关于禁止乱伦乃是基于忌 
血这样一种特定情况的说法，但他又提出，外婚制的宗旨是不使本 
氏族的妇女在破贞时出血。他还提出，由此看来，外婚制也属于186 
“不得杀人”一类的禁规。但是，我实在看不岀这种说法对我们解 
释外婚制的问题有任何帮助。我不知道，对于部落内部的非伤害 
性的流血现象，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加以反对。相反，包皮切割以及 
对身体其他一些部分的切割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流行，都清楚地表 
明，并不存在反对这样做的理由。再者，在有些民族中，女子婚前 
照例要由除丈夫之外的其他什么人实行破贞，而在这些民族中，外 
婚制也很盛行。还有一些民族，据说有父亲为女儿破贞的习俗，但 
父亲是不得娶自己女儿的。此外，对于普遍存在的禁止母子通婚 
的规定，以 M . 雷纳克之理论，又该做何解释呢？ 

迪尔凯姆教授关于外婚制与图腾制相结合的理论，在某种程 
度上还得到安德鲁•兰先生的支持。后者曾写 道：“ 以动物命名的 
一些群体一旦产生出这样一种信念，即血作为生命具有一种神秘 


①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iv. 160. 


631 



的、神圣的性质，并将此信念广泛传播开来，他们也就随之产生出 
各种图腾禁忌，诸如不得宰杀图腾动物，不得取它们的血；同时，由 
于这种禁忌，也会产生这样一种 观念： 决不能娶本图腾中与自己同 
一血脉的女子为妻。”不过，在兰先生看来，即使不存在有关血的禁 
忌，忌娶本图腾女子的禁忌也会产生。为了表明这一观点，他援引 
了这样一句话：“奥朗人有一个氏族以库扎树 （ kujzar ) 为图腾，所 
以人们都不坐在这树下面乘凉。”接着，兰先生说道：“可见图腾间 
的回避意识真是太强了。”后来，这种意识愈来愈强，便产生了这样 
的信念 d 壬何人不得“使用”本图腾中的任何东西。在这种神圣图 
腾的制约下，图腾外婚制就建立起来了。©可是，他这里所举的 
“图腾回避”，说的是人与图腾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假如兰先生能举出几个人与人之间在“图腾回避”上的例子，那才 
更能说明问题。不过，我怀疑是否存在这样的“图腾 回避” ——除 
了在两性关系之外。 

但是，兰先生认为，在图腾制度产生之前，就已有外婚制了。 
他继阿特金森先生之后提出，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人类最初 
都是生活在小家庭群体中的。在每个家庭中，男孩一旦长到青春 
期，便被男性家长驱逐岀去。男性家长将其子逐出，实际上就是在 
187 实施外婚制，即实施群体外婚。随着历史的发展，“男性家长的做 
法发生了变化（根据阿特金森先生的理论，这是被其女人之泪所打 
动了，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心变软了，变得有人性了）， 
他已允许长大的儿子留在自己的营地里，只要不与营地中的女人 
有任何瓜葛即可。但是，要找配偶时，还必须到本群体之外去找。 


① Lang, Secret o f the Totem,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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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允许年幼男子留在本营地中或本营火旁但不得在此择偶 
的做法，早在远古时期，肯定就有人实行了。这些人的性情比较温 
和，而为母者也有了一定的母性。假如不是这样，现在，在我们大 
家的身上，就要多几分兽性了。此后，自然选择又发生了作用。那 
些拥有好几个棒小伙子的群体成为‘最大的适者’，他们在任何遭 
遇战中，都能战胜那些只有一名男子，甚至只有一名老年男子的群 
体。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于是，其他一些群体也开始适应这种 
变化，使‘这种幸福的生存之道为全人类所普遍采纳。’”®我们实 
在不能不夸赞这些堪称楷模的男儿的忠孝之心，即使其父已老态 
龙钟，他们仍旧顺从于他。可是，年幼的大猩猩对其老父并不总是 
这样毕恭毕敬。而整个这一理论却是以达尔文有关大猩猩的论述 
为基础的。达尔文曾经指出，人类最初要么生活在各个小群体中， 
每个男子有一至数名妻子，要么则跟大猩猩一样，并不是一种社会 
性动物，但也与数名妻子住在一起。“当地的所有土著人 4 都说，在 
一个大猩猩群体中，人们只能见到一只成年的雄性。在大猩猩的 
幼仔长大之后，一场争夺控制权的竞争就开始了，其中最强壮 的一⑽ 
只，在杀死或赶走其他的雄性之后，便自立为这个群体的首领。，那 
些较小的雄性在被赶走之后，便四处游荡。这样，在它们最终成功 
地找到配偶的时候，也就不会发生同一群体间的那种近亲繁殖 
了。” @ 达尔文在这里所引用的，是萨维奇博士的论述。但是，从一 
些晚近作者的叙述来看，大猩猩的生活习性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某些记载，年老的雄性大猩猩有时是独立游荡的。当它“变得 


① Lang，“Theory of the Origin of Exogamy and Totemism，” in FolkrLore. xx- 

iv. 156 sq. See also Idem ，Social , pp. 126. 238 sqq. 

② Darwin ，Descent of Man ■, ii.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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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不好的时候，它就会自行走开，孤独地度过自己的余生。”此 
夕卜，也有这种 情况： 同一群体中似乎有两个成年雄性，“在幼仔长大 
之后，它们仍旧保留着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 @即使兰先生所描 
绘的这幅古代家庭群体的图像是对的，也不能用来解释这样一个 
问题，即禁止年老的男子娶自己女儿的规定是怎样形成的。而任 
何一种探讨禁止乱伦规定之起源的理论，如果没有考虑到父女关 
系问题，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霍斯和麦克杜格尔两位先生曾试图弥补这一疏漏。他们写 
道：“阿特金森先生和兰先生曾提出一种原始社会构成说（原始法 
则），也就是说，每个社会群体是由一个男性家长和一群妻子、女儿 
所组成的，他对自己的妻女可以行使无限的权力。如果我们要接 
受这一说法中的某些观点的话，我们就应看到 ：要发 展到比较髙级 
的社会构成形式，其第一步就一定要严格限制他对自己所有女人 
的权力，'这样才能使年幼的男予都能留在这个群体中，并对这些女 
子享有不容争议的所有权。这个男性家长要想使自己的群体更加 
安全，更有力量，就要容纳一定数量的年轻男子，因而他也必须接 
受这种对自己女儿行使权力的限制，同时也要更加严格地限制年 
轻男子与年长妇女的来往。这样看来，严格限制并严厉惩罚男性 
189 家长与年轻一代女子（即其女儿）的来往，同时也严格禁止和严厉 
惩罚年轻男子与家长之妻发生关系，这便成为社会组织进一步发 
展的基本条件。这些惩罚措施的实施使人们产生出对这类男女关 
系的一种传统的厌恶之情，而这类男女关系即是原来被视为乱伦 
的关系。男性家长出于嫉妒心而将已成年的儿子逐出家庭群体的 


① Darwin, Descent of Mart, i. 3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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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做法，使得人们很容易、甚至几乎必然将这样一种厌恶之情扩 
展到兄弟姐妹的结合上。这是因为，被接纳到这一群体中来的年 


轻男子，都是手里拿着聘礼来的，其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追求的姑娘 


娶到手。而男性家长要想得到这份聘礼，就必须满足一个条 件：只 
要他年轻的儿子们还留在家里，就必须绝对禁止在他的儿女之间 
发生性关系。”® 

照此看来，兄弟姐妹之间之所以禁止通婚，是因为年老的男性 
家长在嫉妒心的驱使下，把其长大成人的儿子都赶 走了； 但是，他 
的嫉妒心又不足以使他不让其他年轻男子加人其群体。恰恰相 
反，他允许将其纳人本群体中，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本群体的力量。 

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他们，而自己还因此不得再和这 
些年轻女子发生性关系。其自我限制之严格，使得以后凡是为人 
父者，都被禁止与自己的女儿结婚。不过，新来的年轻人必须交付 
一份娶亲所用的聘礼。既然是这样，人们就不免要问 ：为什 么年老 
的男性家长就不能接受自己亲生儿子的聘礼，或让他们为自己干 
活儿，而是毫无怜悯之心地将他们从自己的群体中逐出呢？难道 
他们就不能跟那些新来的人一样，很好地保护这个群体吗？年老 
的男性家长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新来的年轻男子 
呢？他本来也可以把这些年轻女子留给自己，而将年纪大的妇女 
嫁与他们。澳大利亚的老年男子就是这样做的。在那里，年轻女 
子往往都被老年男子所占有，而在年轻男子被允许结婚时，只能娶 
年纪大的妇女为妻。不过，尽管澳大利亚有这种习俗，但它在禁止 190 
乱伦的严格性上却是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 比的。 最后，我们还 


① Hose and McDougall, Pagan Tribes of Borneo, ii. 19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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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 ：根据 霍斯和麦克杜格尔两位先生所建立的理论，我们 


又该怎样解释在那些从来不知向求婚者索取聘礼的低等蒙昧人 


中，同样也有禁止乱伦的事实呢？ 

除此之外，斯塔克教授还提出一种理论，即认为外婚制从某个 
方面讲乃源于买卖婚。根据他的说法，父女结合之事之所以甚为 
罕见，是因为做父亲的不愿意放弃将女儿嫁出去所得的好处。再 
者，如果母亲与儿子、弟弟与姐姐结了婚，他们的关系就完全颠倒 
了，无论其原来关系如何，男方都将成为女方的主宰。对长者的失 
敬，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困惑和矛盾，将足以使人们对这种婚姻产生 
一种厌恶之感。这种厌恶感还会因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强 烈：由 
于做儿子的无力付给父亲这样一笔财礼，因此母子间一般是不可 
能结为婚姻的。而以武力擅入父宅，抢走其妻女，则是蒙昧人中闻 
所未闻的大罪。如果说，“这种人之间结婚，会使人们不由得产生 
一种怪异荒诞的印象和其他一些想法，那么，这些人所遇到任何偶 
发的灾难，都足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即使以前不 
曾有过禁止这类婚姻的规定，人们对此也会予以坚决的谴责。”① 
从这种理论来看，对于父女通婚的限制倒确实出于蒙昧人的 
狭隘思维。做父亲的没有明白，他虽然没有因将自己的女儿嫁人 
而得到一笔财礼，但他本人也可不必为娶亲而有所破费。这样的 
父亲，就像不吃自己所种粮食的农民一样。那种农民认为，假如他 
自己吃了，就不能卖给别人，因而挣不到钱了。而做儿子的不能娶 
191 其母，做弟弟的不能娶其姊，则是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父 
亲作为财礼。既然是这样，他又怎么能够有钱去娶别的什么 人呢？ 


① Starcke ，The Primitive Family , p. 229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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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亲的又指望从谁那里得到出嫁女儿的聘礼呢？此外，如果说 
一个男子不娶自己的母亲或姐姐是出于对她们的敬重，那么，这一 
理由该不会阻止他去娶自己的妹妹吧。而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 
被禁止的。 

我认为，在所有关于解释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习俗、法规或制 
度的各种理论中，除了以上我们所批评的这些理论之外，恐怕很难 
再找到更加不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了。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对于 
我们所批评的每一种理论，我们都可以提出很多有分量的理由予 
以反驳。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对所有这些理论，再提岀一些具有 
共性的批评意见。所有这些理论，都把外婚制的各种规定看作远 
古时代的社会遗存，都认为这些规定或是起源于现已不复存在的 
社会状态，或是植根于只有在少数蒙昧人中才能发现、甚至从未在 
任何地方发现过的某些观念。但是，我们果真能够相 信：我 们今天 
禁止乱伦之类的法律，竟能追溯到溺杀女婴的原始 习俗？ 竟能追 
溯到蒙昧社会的男子以他人之妻作为战利品的虚荣 欲念？ 竟能追 
溯到起源于假定中的原始乱交时期的抢夺婚？竟能追溯到人类发 
展早期（比任何现存蒙昧部落所处阶段都早，而后已被遗忘的远古 
时期）因实行近亲繁殖所尝到的不良后果？竟能追溯到那种认为 
乱伦会危及庄稼的迷信观念？竟能追溯到类人猿祖先强烈的嫉妒 
心理？难道我们果真能够相信 ：一种 可以更加方便地对婚姻进行 
限制其的规则，一种既不用抢夺，也不用买卖，还不用征得外人同 
意即可缔结婚姻的规则，竟然能在毫无任何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 
历久而不衰？我们应当 看到： 外婚制的各种规定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恰恰相反，这些规则即使在同一族系的各民族中也是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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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我们知道，在欧洲，在这短短的几百年间，尽管有教会方面 
192施加的宗教限制，这些规则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证 明：外 
婚制规则不是死化石，而是社会机体中活生生的组成部分，是随社 
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 

此外，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理论还都包含有这样一种看法，即 
认为由于法律、习俗和教育的作用，家庭可以不受乱伦的影响。但 
是，社会禁制即便可以阻止近亲结合，也无法阻止他们产生结合的 
欲念。性本能是很难依法规而改变的。我很怀疑所有禁止同性恋 
的法律（即使是最严酷的法律）是否能消除生来就有同性恋倾向的 
人的这种怪癖。但是，人们却很少感到禁止乱伦的法律是对个人 
情感的一种抑制。道理很 简单：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要从事 
法律所禁止的这种行为的欲望。一般说来，自幼就在一起亲密生 
活的男女，明显地不存在那种恋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 
其他很多情况下一样，性淡漠是与一想到性行为就会产生的实实 
在在的厌恶感相伴随的。而这，正是我所认为的产生外婚制规则 
193 的根本原因。自幼就在一起亲密生活的人，通常都是近亲，而近亲 
对彼此性关系的厌恶感，表现在习俗和法律上，就是禁止近亲之间 
发生两性关系。 

很多作者都已承认这样一种厌恶感（或至少是对家人的性淡 
漠）的存在，并认为这是已由一般经验所证实的心理学上的一个事 
实。根据 J . 边沁的说法，“从既不能感知又不能激起欲念的年纪 
即已相识并熟知的人，至死都会以一成不变的眼光彼此相视。’’① 
哈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指 出：“ 在自幼一起长大的男女之间，视觉、 

① Bentham ，Theory of Legislation »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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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触觉上的所有感官刺激都由于习以为常而变得迟钝了，转而 
成为一种平和的爱抚之情，失去了唤起高度兴奋、激起性欲的那种 


力量。” ® 根据芬兰一位多年在男女合校中担任校长职务的女士所 
做的有趣报道，即使在同一学校一起学习的男女生之间，也明显缺 
少一种恋情。有一次，一个男生向这位校长保证说，他和他的所有194 
朋友都从未想过将来娶本校女生为妻。我也听说，有一个小伙子， 
他把本校女生和他称之为“真正”女孩的外校女生，作了严格的区 
分。根据其他一些报道，高年级男生可能对本校低年级女生表现 
出某种恋情，但对本班女生则比较淡漠。 

自幼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无论这种“自幼”说的是一方还 
是双方，他们彼此间通常都不大会有发生性关系的倾向，而这无疑 
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柏拉图说过，不成文法已足以防范父母 
与子女之间以及兄弟与姐妹之间的乱伦 关系； 他还认为，大多数人 
也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有一次，我问我的柏柏尔语老师(他 
来自大阿特拉斯山区），在他们的部落中，是否常有从表亲通婚的 
事。他回答说••“一个人怎么会爱上一个经常见面的女子 呢？， ，有的 
作者曾指责霍屯督人实行乱伦，勒•瓦扬对此作了回答。他 指出： 
“全家人挤在一个小屋里住，父亲和女儿，兄弟和姐妹，母亲和儿 
子，全都睡在一起。但是，当曙光来临时，每个人都是怀着一颗纯 
洁的心起床的。” @ 科伦索被认为是研究新西兰毛利人的一流权 
威，根据他的说法，在毛利人中，兄弟姐妹自出生起就睡在一起，成 


①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iv. >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 
p. 205 sq. 

② Le Vaillant, Travels from the Cape of Good-Hope , ii. 13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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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依然如此，但那里“不仅没有乱伦行为，而且也没有乱伦念 
头。” ® 多尔顿上校在谈到阿萨姆人的“比卢节”时，曾讲道，在真正 
过节前的好多天内，人们都可以看到，村里的年轻人穿着好看的衣 
服成群结伙地走来走去，或是围成圆圈，圈内则是一些长发披肩的 
195漂亮姑娘。但是，多尔顿上校指出，在这种时候，姑娘们“都不愿意 
在本村男子面前跳舞”气在印度其他一些地方，拉塞尔和斯特罗 
克也发现过一些事例，可以证实我的看法，即外婚制起源于自幼密 
切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对彼此联姻的一种反感。马修先生在描述澳 
大利亚的土著人时指出，“野蛮人实行外婚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 
是出于一种追求异族女子的本能。” ® 理査德 • 伯顿爵士说过 ：“一 
般来说，索马里妇女更愿意与生人交欢，正如阿拉伯一句有名的谚 
语所说的，‘目中只有新来人’。”®格拉布先生在谈及巴拉圭査科 
地区伦瓜族印第安人中已婚男女经常出现的不忠行为时，曾这样 
解释 道：这 些人“混居于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除了自幼一起玩耍 
的伙伴之外，碰不到任何可以作为配偶的人。这样，人们就没有什 
么选择余地了。那种足以使人着迷并最终坠人爰河的新异面孔和 
新异性格，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 

在低等动物中，也有证据表 明：同 群之间不能激起交配本能， 
而要满足这种交配本能，就要到外面去寻求伴侣。研究鸽子的权 
威学者马奎斯•德 • 布里塞说过 ：“同 一巢中的两只鸽子很少发生 


① Colenso, Maori Races , p. 47 sq. 

②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③ Mathew, w Australian Aborigines ,in Jour. Proceed. Roy. Soc, New Wales ， 
xxiii. 403. 

④ Burton, 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 p. 119. 

⑤ Grubb, An unknoum People in an Vnknovun Land-,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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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它们的所做所为，就好像它们已认识到同一巢中彼此交配 
是被禁止似的。或者应当这样说，它们彼此太熟悉了，因此对性别 


的不同似乎已觉察不出，即使那些表明它们已发育成熟的变化，也 


改变不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蜜蜂从来不在自己窝中交配，而要 
飞到外边去传宗接代。在飞蚁中，雌雄两性通常都要实行“飞行结196 
婚”。它们差不多同时从巢中飞出，与其他蚁群会合。这时，即便 
有什么世仇夙怨，也都忘了，尽情陶醉于欢乐与做爱之中。人们常 
常注意到，雄雌家畜总是呆在一起，往往会使性本能变得 迟钝； 它 
们也是偏爱新异的异性。蒙田曾 写道： “我不得不把一匹老公马关 
起来，因为它一嗅到母马的气味就难以驾驭。除了对外面来的母 
马之外，它对身边随时可以嗅到的母马都感到厌倦。而只要有陌 
生的母马从牧场栅栏边走过，它就会再度发出急切的嘶叫，陷人狂 
暴的亢奋状态。” ® —位非常诚实可信的人也对我说过，有 一匹公 
马就是不愿接近同圈的母马。 G . W . 哈里斯先生曾写信对 我说： 

“我相信，养狗的人都知道，如果把公狗和母狗从小一起养大，母狗 
往往会拒绝与幼时熟识的公狗交配。在公狗方面，我认为倒没有 
这种反感；但在母狗方面，即便以我自己的了解来说，也可以在— 

定程度上证实这种说法。”达尔文援引卡普斯先生的话说，公狗似 
乎对陌生的母狗更为偏爱。希普先生认为，事实上，所有饲养动物 
的人都有一个 共识: 动物在与外面的动物接触时，会受到较强的性 
剌激。塞利格曼教授在惠寄笔者的资料中写道 ：“我 曾在一个带有 
小池塘并长有天然牧草的相当大的围栏里，养过一种已驯化的普 


① L'intermediaire des biologistes ， November 20 th，quoted by Havelock Ellis , 
°P- cit - Cvol . iv . )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 p. 206. n , 3. 

② Montaigne , Essays, book ii ， ch . 15 ， vol . ii .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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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野鸭，有 6 只，羽毛均已丰满。它们在一起过得很好。我不断地 
^对它们进行观察（当时我正在研究羽毛颜色的变化），却发现它们 
相互间并不特别留意。后来，我又引进两只同种的新鸭，羽毛也是 
一样，很丰满。结果，这两只鸭子简直被老住户们的一片殷勤弄得 
不知如何是好。就我所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也许 
接下来的好几天都是这样。但后来，它们又回复到那种看来正常 
的生活。此时正是初夏，可能是在六月初。” 

但是，仅仅用性淡漠之说，还不足以说清各种外婚禁制。而哈 
夫洛克 • 埃利斯博士似乎忽略了这 一点； 克劳利先生也是一样，他 
以赞同的态度引述了埃利斯对我的理论所做的批评。埃利斯博士 
一方面说，用对乱伦的厌恶来解释这个问题，实在是……过于简 
单了，”一方面又肯定 地说： “在兄弟姐妹之间，或者说，在从小一起 
长大的男女之间，之所以通常显示不出性本能，这仅仅是由于在这 
种情况下必然无法激起性欲冲动而造成的一种负面现象。”埃利斯 
博士还指责我擅自假定出某种天然倾向的存在，并说“这是一种令 
人困惑的、人为编造出来的本能，就如同把不吃自家果园结的苹果 
也说成一种本能一样。” ® 但是，我所说的“本能’，（我现在宁愿不用 
这个词），仅仅是指对同某些人发生性关系的一种厌恶，而这本是 
众所周知的一种心理现象，就是埃利斯博士本人，也在其著名的 
《性心理学研究》中，举过很多这方面的事例，且都显示出一种本能 
的性质。而且，他还指出，有些男性同性恋者有一种“对女性的厌 
恶”，即对以女性作为性欲对象感到讨厌（而不仅仅是 淡漠） 。此 
198 外，他还反复谈到对于乱伦的“厌恶”。事实上，当人们想到乱伦之 


① Ellis, op. cit. Cvol. iv. ) Sexual Selection in Man, p.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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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时，性厌恶往往是与性淡漠相伴生的。我确信，凡是当人们已有 
性交的强烈欲念，但却未能出现性欲冲动之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 
情况。而且，我在另一部著作中也曾指出，凡是大家普遍感到厌恶 
的事物，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并为习俗或法律所禁止。 

我的理论，除了受到埃利斯博士的批评（我认为他的批评不是 
削弱而是加强了我的论断），还受到其他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就 
说：如 果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就会导致对性生活的厌恶感，那么这种 
厌恶感不仅会表现在近亲之间，而且也应该表现在夫妻之间。其 
实，这两种情况显然不是一回事。我这里所说的是，从性欲要求尚 
未出现，至少尚不明显之时就长期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彼此间 
缺乏发生性关系的倾向，而且一想到这种关系即有一种厌恶感。 
但是，男女结婚时的感觉，则与这种情况大不相同。在夫妻生活 
中，性爱冲动不仅可以保持下来，而且还会有所增强。不过，即便 
在夫妻关系中，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一种使性欲减退的倾 
向，有时甚至还会导致厌烦。布洛克博 士说： “男女整日相伴所过 
的那种长期单调的生活，会使爱情长眠，会把欲火熄灭，甚至在夫 
妻间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在出于爱情而结婚 
的男女中特别多见。”® 

还有人说，只要把那些实行兄妹乱伦的民族列成一个“臭名1 99 
单”，即可反驳我所提出的关于童年伙伴（无论其是否兄弟 姐妹） 之 
间存在性厌恶感的理论，甚至可以给我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但 
事实上，允许近亲通婚的民族，较之禁止近亲通婚的民族，可 以说 
是微乎其微。而且，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有些报道显然是 


① Bloch ，Sexual Life of Our Time^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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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有些报道的精确性也令人怀疑。而就很多事例来说，我们 
则无法断定这些材料所讲的是亲兄弟姐妹还是半血亲兄弟姐妹。 
而在这里，这两种兄弟姐妹关系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过， 
在允许半血亲兄弟姐妹通婚的民族中，他们几乎都是同父异母的 
关系。而这种情况则可由以下事实加以解释 ：异母 子女之间不像 
同母子女之间的接触那样多。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每一个做妻 
子的都与其子女组成一个小家庭，而且往往单独住在一个小屋子 
里，各个小家庭之间的嫌隙和争斗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为父者 
在各个小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同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做父亲的地 
位。库巴里说过，在帛琉群岛，父女之间的性关系时有发生，虽然 
当地并不赞成这 种事； 而同一家庭中的诸妻却难得见上一面。休 
谟在谈到雅典法律何以允许一名男子与其同父异母的姐妹通婚时 
曾说，这是由于“他与继母及其子女往来甚少，就像他与别人家的 
关系一样。” ® 罗伯逊 • 史密斯在谈过古代阿拉伯人允许半血亲兄 
弟姐妹结婚这一情况之后，曾说过 ：“对 婚姻施加的各种限制，无论 
200 其起源如何，当初显然都与这样一种感悟联系在一起，即本家人之 
间通婚是不适宜的。 

除了各种报道中所谈到的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相互通婚 
的事例外，显然还有不时发生的非婚乱伦的事例。这种情况在蒙 
昧人中和文明民族中均有发生。在欧洲，此类事例在某些时代，诸 
如法国的洛可可时期，似乎更多一些。蒙特曾说过，在上一世纪中 
叶的法国，为父者与亲生女儿同居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他还认 


①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sec. iv. in Philo¬ 
sophical Works, iv. 199. 

② Robertson Smith,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Early Arabia , 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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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民族性上来说，法国人对于血缘近亲之间的性交，一般并不 
像德国人那样反感。莫蒂默先生 说：“ 在现代文明民族中，特别是 
在大城市的最底层，乱伦并不是很稀罕的事。……而在我们社会 
的上层阶级中，同一家庭的男女少年间的性交，也不像多数家长和 
监护人所想像的那样少。我就听说过几例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 M 
兄弟姐妹发生乱伦的事。不过，进入青春期后，这样的事就少多 
了。……在文明国家里，绝大多$乱伦事例仅限于青春期以前的 
儿童。” ® 

但是，令我不解 的是： 这些事例何以会削弱我的理论呢？这些 
事例说的毕竟都是很个别的事，而我所讲的则是一般的规律。我 
确信，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同性恋的事例远远多于近 
亲之间的乱伦，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这些同性恋的事例会对男女 
间存在正常恋情这一常识带来“致命”的打击，哪怕是形成“反驳” 

的根据。考虑到性本能发生的种种变态，出现一些我们所认为的 
乱伦事例也就不足为奇了。使我感到惊奇的，倒是这类事例相对 
于一般情况而言，竟是如此之少。 

我们应当看到，性欲的缺乏，乃至对性生活的明显厌恶之感，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受压抑而形成的。人的性本能是很强烈的， 
如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得到满足，就会以反常的方式寻求满足。男 
子间发生同性恋，往往就是由于女性较少的缘故。这里就不再说 
手淫和兽奸了。同样，对于近亲之间的交合，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于 
找不到更合适的性伴侣。我们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小型封闭社 
会中发生的乱伦现象。巴西的某些印第安人，以及楚克奇人和布 


① Mortimer ，Chapters on Human Love ^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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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曼人，据说就是这样，如果有关他们的某些报道属实的话。据 
说，瓦泰塔人中的兄妹婚，也是由于年轻男子难以弄到买妻所需的 


那么多牛才引发出来的。托马斯先生认为，尼日利亚奥索索地区 


202的半血亲兄妹婚，是由女性的缺乏所造成的。布洛克博士说，在今 
曰欧洲，“乱伦几乎都是随机苟合的结果，例如，是由醉酒、一家人 
挤在狭小的居室里生活以及缺少其他性交机会等原因造成的。”① 
至于说到王室家族的血缘婚，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王室血统 
的纯洁性。此外，还有人提出，采取这种婚姻方式，是为了把王位继 
承权给予国王的儿子，因为在母系亲属制度下，享有这种继承权的， 
要么是国王姐妹之子，要么是国王女儿之夫。但是，这种解释有一 
个弱点 ：它是 以假定某些民族过去存在过母系亲属制为前提的，而 
这些民族并没有存在过这一制度的迹象。至于王族想确保王室血 
统纯洁这一愿望，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有人把古埃及实行的兄 
妹婚，解释为确保家产（特别是地产）不外流的一种方式。同样，也 
有人说，在毛利人中极为罕见的兄妹通婚事例，“一般也是为了把属 
于女子的土地与属于男子的土地一同保留下来。”©关于古代波斯人 
203 所实行的最亲血缘婚，韦斯特先生认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延续显 
然有这样两个 原因: 其一，为了使子孙后代免除对其他人家的义务， 
为祖上的亡灵定期举行必要的 仪式; 其二，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因 
与陌生人或异教徒联姻而发生改变宗教信仰的风险。韦斯特先生 
还说，随着玛兹达信徒的减少，这两个原因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因 
此，教士们对这种做法也越来越起劲地加以提倡。后来，可能是由 


① Bloch, op. cit. p. 639. 

② Tregear , The Maori Race T 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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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来征服者的干扰，这种做法才告终止。 

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也对我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他说，既然 
外婚制产生于一种自然的本能，那就没有必要再用法律刑罚去加 
强这一本 能了； 法律只是禁止人们去做那些由本能驱使人们想做 
的事，因此，我们不妨假定，法律所禁止的罪行，即是很多人出于自 
然倾向而有可能犯的罪行。弗雷泽爵士的这种说法，虽然为弗洛 
伊德博士所大加赞赏并加以引用，但却反映出对法律禁制起源的 
一种奇怪误解。诚然，没有犯罪之事，也就没有法律之规。但是， 
弗雷泽爵士不应忽视本能的变异性，特别是性本能的变 异性； 也不 
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即： 在某些情况下，自然情感会变得迟钝或 
被抑制下去。我们知道，法律是禁止兽奸的，难道弗雷泽爵士能因 
此而说人们对兽奸没有一种普遍的厌恶感吗？！很多律书都对弑 
亲定以极为严酷的刑罚，难道这就能证明很多人都有杀害父母的 
自然倾向吗？法律表达了社会的一般情感，并对使这种情感受到204 
震惊的行为进行惩罚，但是，法律并没有表明，想做违禁之事的人 
是多还是少。 

弗雷泽对于我的理论还提出另一条更为重要的反对意见。对 
此，我应向他表示感谢，因为这可以使我对本书前几版中一个没有 
展开的观点做一些详细的讨论。尽管弗雷泽对法律禁制的起源有 
如上所说的看法，但他还是承认，“自幼亲密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对 
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有一种自然的反感或至少也是颇为冷漠”这一 
论断似乎还是有据可信的。不过，他对于这种性反感何以会转变 
为近亲之间的性反感，又表示难以理解。他认为，如果我不能就这 
个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论证系统就 
会在这一关键环节完全断裂。在这一点上，他也得到弗洛伊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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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全力支持。 

我对此的回答是，弗雷泽感到如此难以理解的这一转变，不 
仅是可能的和自然的，而且几乎已被一个与此极为类似的、同样 
205发生于世界范围且具有更大社会意义的事例所证实。我要举的这 
个例子，就是导致各种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同亲属关系相结合的 
过程。我在别处曾指出过，父母的责任与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 
于父母之情，而父母之情就其最简单的形式来说，则并非基于对 
血缘关系的认识，而是对来自环境因素的刺激所作的反应。这些 
因素中特别突出的，就是与稚弱幼儿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从 
后代呱呱坠地之时即与父母形成的外部关系。至于子女对父母的 
“孝道”，首先也不是出自亲属 关系；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回 
报，是因承蒙恩惠而产生的愉悦之情使承受者对恩赐者所表示的 
喜爱和亲善。亲子之爱，归根到底，也还是来自同在一起生活的 
亲密关系，并由这种关系而进一步加强。子女在和父母长期分居 
之后，也会显现出一种淡漠效应。同样，手足之情以及由此而产 
生的权利和义务，首先也是取决于环境因素，而不是出于共同血 
缘这一观念。对于把较远的亲属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们也可以 
做同样的解释。其社会凝聚力最终还是来自近亲共居的生活习 
惯。“人类由于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圈子里而具有群居性。假如人 
们不是和亲属生活在一起，而是选择离群索居或与生人为伍，那 
么，显然也就不存在任何血缘纽带了。由这种群居生活所产生的 
相互依恋之情以及各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是与群体中人与人 
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亲属关系往往通过共同 
的姓氏反映出来。这种关系即使在地域上的联系被打破之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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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延续下去”，而这靠的就是共同的姓氏。 ® 在这方面，我们 
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事例来，这些事例虽然归根结底都是由近亲 
的共居关系所决定的，但却被人从亲属关系上加以解释。那么，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认为对于乱伦的性反感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禁规 
也同样属于这种情况呢？ 

弗雷泽 问道： “如果说整个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厌恶与自幼一 206 
起长大的人结婚，那么，现在这种厌恶何以会变得如此之轻，仅仅 
成为一般人在结婚时更愿意找相识不太久因而较富魅力的人的这 
样一种倾向呢？……为什么人们对兄妹结婚或母子结婚厌恶至 
深，而对此类事的起源形式，即共居者之间的婚姻，则至多只感到 
有点意外，甚至连取笑都可能谈不上呢？为什么在文明国家的法 
律中，共居者的婚姻如同其他婚姻一样，也被视为合法呢？就笔 
者看来，只要养父与养女之间或养兄与养妹之间的社会关系完全 
类似于相应血亲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婚姻就不仅仅是使 
人感到有点意外的问题，而是显得不近人情，为人所厌恶。当然，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和这种关系在时 
间上的长短。斯坦梅茨博士曾争 辩说: “富于性感的法国男子似乎 
常常与极为年轻的女友结婚。” ® 此言显然没有论及问题的中心。 
希普先生在谈及共居者之间的婚姻时，正确地 指出： “我们应当看 
到，随着文明的发展，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起的非血缘关系的人 
已变得越来越少了。从两性的角度来看，男子长大后离家外出的 


①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 vol. ii. 203. 

② Frazer» op. cit. iv. 96 sq. 

③ Steinmetz，‘‘Die neueren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e der menschilichen Fami- 
lie f, in Zeitschr. f\ Socialxvissemchaft ， vol. ii. p. 81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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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越来越多，这样，小时在一起生活的伙伴日后也就成了陌生人。 
一些小说对这类情况有非常精确的描写，而在小说中，共居伙伴之 
间的婚姻是极为罕见的。偶有提及，通常也是发生在男子追求某 
一陌生女子未成之后。”®我当然不否认血缘近亲的结合会引起他 
207 们本人的反感；但是，考虑到自古以来人们对一起亲密生活的人发 
生性关系即有一种反感，而这种反感又已表现在习俗、法律和宗教 
对亲属通婚的禁制上，因此，人们对近亲结合的反感就是很自然的 
事了。很多禁婚规定仅是禁止亲属结婚，这也不算什么令人感到 
意外的事。法律只注意那些一般性的、意义明确的案例，因此，各 
种亲缘关系就都被界定为血缘关系 D 这一界定不仅体现在乱伦禁 
制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家庭范围内的诸多义务与权利上。 


同时，继嗣或收养关系也往往成为通婚障碍。很多民族甚至 
还禁止同村人或同一地方的，人结婚，无论其是否有血缘关系。无 

数事实表 明：亲 属禁婚范围是与他们在一起居住的密切程度紧密 
相关的。 

孟德斯鸠很早以前就说过，凡是向来实行兄弟及其儿女共住一 
宅这一制度的民族，都禁止堂兄弟姐妹通婚。 他说： “在这些人当 
中，堂兄弟姐妹之间通婚，被人们看成是违背自 然的; 但在另外一些 
民族中则不尽然。如果我们将希腊和罗马的禁婚亲等做一 比较， 
就很说明问题。在希腊人中，堂兄弟姐妹乃至半血缘兄弟姐妹之 
间，均允许通婚;而在罗马人中，即便是更远的亲属都不得通婚 。正 
如罗斯巴赫所指出的 ，二 者的区别在于，希腊人的家 庭观念 要比罗 


① Heape，Sex Antagonism, p. 62 sq. 

② Montesquieu, De 1'esprit des ioix，book xxvi, c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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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淡漠得多。在古罗马人中，儿子结婚之后仍在父亲家中留住， 
因此堂兄弟姐妹从小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长大。后来，这一共同的 
大家庭分化为若干较小的家庭，于是禁婚亲等的范围也变小了。科 
勒教授曾指出，印度人禁婚的范围较大是与他们的家庭规模较大有208 
一定关系的。印度的 “ gotra ” (氏族)一词含有“马圈”或“牛栏”之意， 
因此，其最初可能是指像牲畜一样群居于一处的人。很多南斯拉夫 
人至今仍生活在一种家庭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为一父系血缘群 
体，彼此为二等亲或三等亲，由 10—60 人组成，人数还可能更多。 
这些人共同住在一个宅第里或是分别住在若干宅第里，有共同的土 
地，从事共同的职业，并由一位共同的族长进行管理。亨利•梅因 
爵士指 出：“ 可以说，如此众多的男男女女共同住在一个宅第里，这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男女亲属的结合均属乱伦，才能成 
为可能。” ^在威尔士，往昔的外婚制联合家庭由共同居住在同一宅 
院内的亲属组成。“只要一家之长还在世，所有子孙都得与他共同 
住在同一宅第中，除非他们在家族的土地上已建有自己的新住 
宅。” @ 另一方面，古代条顿人的外婚禁制似乎只涉及最近的亲属，而 
他们也不曾有过联合家庭这一制度。根据塔西佗的记载，他们过的 
是分门立户的生活，而且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 

至于希伯来人何以禁止兄弟姐妹通婚，却允许从兄弟姐妹通 209 
婚，埃瓦尔德认为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说，其原因在于，从兄弟 
姐妹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联合家庭，而一个家庭越是严格地遵循这 
一古代风尚，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就显得越远 。” © 我在前面还曾 


① Maine, Ancient Lavjy p. 254 sq. 

② Lewis, Ancient La-ws of Wales, pp. 56. 57, 196. 

③ Ewald, Antiquities of Isreal, p. 19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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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罗伯逊 • 史密斯有关古代阿拉伯人的一种说法，即他们认为 
共居伙伴之间通婚乃是一种亵渎。中国妇女在结婚时，都要离开 
自己家，并入到丈夫家中。梅德赫斯特认为，正由于这个原因，姑 
舅表亲可以随意通婚，而堂房兄妹则不得通婚，违者即被处死。 

在很多低等民族中，我们看到，亲属在一起居住的密切程度与 
禁婚亲等之间也有某种相似的联系。在那些实行小家庭居住制的 
民族中，诸如巴西的很多印第安人以及很多布须曼人中，外婚方面 
的禁制只限于最近的亲属。据马丁博士说，在马来半岛的一支土 
著部落——塞诺伊人中，“每个地域群体大多都是由一个大家庭的 
人所组成的，因此，男子并不在当地人中娶亲，而是从邻近群体中 
娶亲；娶亲时也不问他们是否同自己有血缘关系。” ® 惠芬先生在 
谈到亚马孙流域西北部的某些部落时， 曾说： “他们之中没有乱伦 
发生。我这里所用的‘乱伦’一词，包括同一户人家中的任何乱交。 
对这种乱伦的反感只存在于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并不扩展到不 
同家庭的血亲之间。” @ 在米尔扎布尔南部一个专门从事织布和守 
夜的部落——潘卡人中，据说人们“并不在自己所属的大家庭内通 
no 婚，而不管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的亲属关系有多远。”@据希克森 
博士说，“在纳努萨，就我所知，一家人是不能通婚的。” @ 据马斯登 
说，在苏门答腊的勒姜人中，三等亲内不能通婚，“但是母系亲属中 
已转入其他家庭的，即被视为外人，因此不在此列。” ® 在英属新几 


① Martin, Die Inlandstamme der Malayischen Halbinsel . p. 872. 

② Whiffen, North-West Amazons t p. 262. 

③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 iv. 

114. 

④ Hickson ，A Natualist in North Celebes * p. 197. 

⑤ Marsden, History of Sumatra ,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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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的马富卢山民中，人们认为同一氏族的人通婚是不合适的，不 
好的；而同一村子的人结婚就更不合适，更不好了。一个氏族可以 
有几个村子，而任何一个村子都决不会有两个氏族。我们在前面 
说过，在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上，禁止娶本图腾氏族女子为妻的规 


定，并不涉及其他岛屿上的女子。任何马赛人都不可娶本家支的 
女子为妻，“如果两家人是住在同一地区的话①。” 

外婚氏族不仅是一个亲属群体，而且往往还是一个地域群体。 
我们不妨举例加以说明。在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上，“每一个氏族 
的成员都住在一个地方，至少在马布亚格岛是这样 。” © 在基瓦伊巴 
布亚人中，“每一所公房都是由一个图腾氏族来住的，不过，有时也 
由两三个氏族合住，各占其中的一部分 。” @苏门答腊东部的马马克 
人分为若干母系外婚氏族，叫做“ 苏库” ，每个“苏库，，的成员都住在 
一起，彼此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在苏门答腊南部的帕塞马人和布 
鲁岛上的土著人中（他们都是按父系计算世系的），每个外婚氏族都 211 
单独住在一个地区，因此地域外婚制是与氏族外婚制合一的。 在奥 
里萨的坎德人中，同一氏族的人一般都是同住在一个或几个村子 
里，氏族之名即取自村名。托达人的氏族制度都是以一定的地域为 
限的； 每个氏族拥有若干个村子，这些村子一般都集中在山 区中的 
同一地方。在巴干达人中，也是这样，“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宅第， 
一般都在山上，并拥有一片通向河谷的园地。”(3)在芳人中，各村均实 


① Hollis, Masai, p. 303. 

② Haddon and Rivers，in Reports of the Cumbndge Anthropological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 v. 159. 

③ Landtman ， Papuan Magic in the Building of Houses^ p. 9. 

④ Roscoe, Baganda-,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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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婚制，而每个村子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支”。我们在前面曾谈到 
刚果河上游及其北部支流地区的部落。在这些部落中，每个外婚氏 
族都有自己的一片区域，其标界也很清楚。 


在普埃布洛族印第安人中，每个氏族和胞族的成员从前似乎 


都是住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亲属在地域上的这种群居性，还 
一直延续到这些印第安人的村庄和城镇。据说“有亲缘关系的氏 
族通常都是住在一起。新来的人要想和当地亲属住在一起，一般 
都要经由当地亲属的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建筑群，每个 
建筑群内住着一个氏族或胞族。” ©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纳瓦霍 
人的大多数氏族最初也是地域性外婚群体。在克里克人的城镇 
212 中，“每一片住房都是由一个氏族来居住的。”从前，帕尼人和南达 
科他的一些部落也严格遵循这样的住房布局，这一点我们从他们 
的村庄以及狩猎营地和战斗营地中仍可看到。 © 欧文 • 多尔西曾 
发现，坎萨人下分16个氏族，这16个氏族又组成7个胞族，他们 
的宿营地呈一圆形，每个氏族都在这一圆形中有一固定的位置。 
其中8个氏族住在一条分界线的左半圆里，另8个氏族住在这条 
分界线的右半圆里。这两个半圆，或者说部落中这两边的人，便形 
成我们可称之为的“大胞族” (superior phratries ) ，在部落中的每 
个半圈之内，男女均不得通婚。 

外婚群体在地域上的这种隔离，不仅见诸坎萨人，而且显然也 
见诸密苏里的其他所有达科他部落，他们都是围成一个圆圈宿营 
的。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在评说这种地域隔离现象时提出：“这可 


① Mindeleff，“Localization of Tusayan Clans,” in Ann. Rep. Bur. Ethn. 

648. 

② Gatschet, Migration Legend of the Creek Indians, i.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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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群体之间颇为复杂的关系，在观察者的眼中何 
以总是那样清清楚楚。”他似乎认为，当外婚制最初成为一种制度 
时，那些不允许内部通婚的群体，或由较大群体分解而成的可以相 
互通婚的婚组，在地域上很可能都是彼此隔离的，“为的是避免产生 
混乱和出现差错” ®。 他认为，澳大利亚诸部落中的外婚半族，也是 
这种 情况; 他还从现有的材料中找到对他这种推测的支持。在澳大 
利亚中部瓦拉蒙加人的每个部落中，两个外婚半族总是各据一方， 

乌鲁鲁半族居南，金吉利半族居北，其间有一 1 条颇为明显的分界线0 
同样，图腾氏族在地域上也分居两处。属于乌鲁鲁半族的所有氏族 
都住在乌鲁鲁区域内，属于金吉利半族的所有氏族都住在金吉利区213 
域内。不过，弗雷泽并不认为我们一定要设想：整个部落地域从一 
开始就分成为两大块，其中一块分给了部落之一半，另一块分给了 
部落之另 一半; 我们只要知道每个地域群体全都分为两个部分，各 
有自己的宿营地和狩猎区，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说，这样一种 
分法似乎还残留在阿兰达人的习俗之中。在阿兰达人那里，同一外 
婚半族的人总是住在一起，而不与另一半族的人混住。两个宿营地 
通常都由小河之类的自然地貌分开。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一点 ：在库 
林族的南部诸部落中，鹰和鸦这两个外婚婚组的人也是彼此分开， 
各居一地的；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卡列拉和马杜杜内拉这两个部落 
中，一个地域群体的成员仅属于一对婚组 D 

如同詹姆斯 • 弗雷泽一样，我也认为，外婚半族或胞族以及外 
婚氏族最初很可能都是地域性群体，拥有自己的地盘。但是，我不 
能相信，这些群体在地域上彼此分开，是为了比较容易地掌握外婚 


①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iii. 124, 125,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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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则，比较严格地遵守外婚制规则。要让人们懂得不能娶本胞 


族或本氏族的女子为妻，毕竟不是需要如此费力的事。我完全不 
能理解弗雷泽所说的，澳大利亚土著胞族或氏族间之所以彼此分 
开，“是为了确保不得通婚的男女不会常常见面” ®。 我想，一个男 
子经常可以见到的女子，只限于本住处的 女子； 凡在外婚半族即为 
一地域群体的地方，男人之所以不能娶本地的未婚女子，是因为她 
214 们属于自己所在的半族；不能娶已嫁到本地的已婚女子（自己的妻 
子除外），是因为她们已是有夫之妇。虽说外婚制不会是胞族或氏 
族分地居住的原因所在，但如果说其成员住在一起乃是他们实行 
外婚制的一个原因，那么，这就同我的理论相当吻合了。 

可是，同一外婚氏族或胞族的人并不一定住在同一地方 。正 
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外婚禁制甚至适用于住在不同部落或 
民族中的相同或“相当”的氏族或胞族。自幼亲密地住在一起的男 
女对彼此间发生性关系有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反映在禁止亲属通 
婚的各种规定上。在这种情况下，外婚禁制的延伸就成了很自然 
的结果。由于近亲通常总是住在一起的，因此外婚规则首先涉及 
的就是亲属关系。但是，外婚规则后来又被用于不住在一起的亲 
属。这就像亲属间的社会权利与义务一样，虽然从根本上说乃是 
取决于密切的共居关系，但在这种地域关系被打破之后仍具有一 
种继续发挥作用的强烈倾向。氏族外婚制与血亲复仇极为相似。 
无论氏族的成员是否住在一起，为血亲去复仇都是整个氏族义不 
容辞的责任。 

在这一过程中，共同的姓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 


① Frazer , Totemism and Exogamy , i.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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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是通过姓氏制度来追溯的，因此姓氏即成为血亲关系的 
一种标志。这种姓氏制度当然是单系的。它虽可以保存某一世系 
(父系或母系）世代传承的记录，却不能兼顾两系。而没有通过这 
一记录延续下来的那一世系，即便被承认为亲属关系中的一支，也 
不大受人重视，并很快即被遗忘。因此，禁婚亲等如同氏族内的社 
会权利与义务一样，总是在某一世系中涉及甚少，而在另一世系中 
则延伸得甚远。还有一点不应忘记 ：从原 始观念来看，姓氏本身还⑴ 
构成同姓人之间的一种神秘关系。南森博士说过 ：“在 格陵兰，就 
像在其他各地一样，姓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认为，两个同 
姓人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缘关系。”① 

人们对乱伦的厌恶，有时会扩展到反对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 
亲属发生性关系。一般说来，如果一男一女以某种方式建立了密 
切的关系，人们通过观念与情感的某种关系，便会产生这样一种想 
法，即认为他们一旦结婚或苟合，就很是不妥，甚至是一种乱伦。 
于是，有的民族就禁止姻亲之间通婚，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就禁止 
“宗教亲属” 通婚； 于是，也就产生了上面所提到的种种禁规。但 
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性羞耻感这个问题。在亲属之间，性羞耻感最 
强。乔切尔森博士在谈到科里亚克人禁止男子娶两姐妹为妻这一 
规定时，曾 说道： “科里亚克人可以娶两个或更多的妻子。他和所 
有这些妻子睡在一个帐篷里，一会儿和这个睡一张床，一会儿和那 
个睡一张床。当他和一个女子搂抱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子的姐 
妹不得在场，是羞耻感禁止她这样做的。，’ © 据说，在亚利桑那的皮 


① Nansen, Eskimo Li fe. p. 230, 

② Jochelson, Koryaks p. 74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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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族印第安人中，“从表亲出于对彼此父母的尊敬”，从不通婚。 ® 
在卡西人中，只要舅舅还在世，男子就不能与舅舅的女儿 结婚； 只 
要姑姑还在世，也就不能同姑姑的女儿结婚，但在姑姑死后，就没 
有这种限制了，只是人们仍不赞成这样的结合。在蒂科皮亚，人们 
认为，如果一个人娶了寡嫂，“亡夫的鬼魂就会伤害取占其位的兄 
弟②。”沃乔巴卢克部落的一位长者对豪伊特博士说，他们部落的 
人对这种婚姻也很反感，并解释 说：“ 在营地中睡在亡兄的位置上 
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总让人想起亡兄来。”③ 

每一种试图充分解释外婚规则的假说，都不可避免地要借助 
于联想法则的作用。于是，有人听说我的理论完全没有解释禁止 
住在不同地方的亲属通婚这一规定是如何起源的，就感到有些惊 
讶。迪尔凯姆教授一方面以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并不住在一起为 
由，提出我的理论不适用于氏族外婚制，另一方面，他在解释延伸 
到图腾氏族之外的禁婚规则时，自己也不时地借助于类比的方法。 
他说，氏族外婚制之所以延伸到分属于不同氏族的近亲，是因为这 
些近亲之间的接触并不比同一氏族的人少。赫尔•库诺虽然对密 
切的共居关系可导致禁止亲属通婚这一看法持反对态度，但却提 
出，禁止同一地方无亲属关系的人通婚的规定，也是源于禁止亲属 

通婚的规定，因为地域群体往往是同亲属群体（或图腾 群体） 合而 
为一的。 

禁婚亲等范围与社会亲密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实际上 
是否住在一起没有什么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广泛的外 


① Russell，Pima Indiansin Ann. Rep. Bur. Ethn. xxiv. 184. 

② Rivers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i. 346. 

③ Howitt,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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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禁规与类别制亲属制度经常共存的关系中，得到某些启示。最 
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泰勒，他通过相互关联的方法甚至得出了这样 


的 结论： 氏族外婚制与类别式亲属制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两个方 
面。 他说: “从现有的统计来看，采用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类别 m 
式亲属称谓制度的民族有53个，其中，类别式制度与外婚制相巧 
合者（假定二者没有密切关系），据估计大约有12个。但事实上， 

既实行外婚制又实行类别制的民族为33个。我们从这种很强的 
重合性中，便可以了解到存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密切的因果关 
系。这种相互关联性更明显地表现于交表婚上（即两兄弟的儿女 
不能通婚，两姐妹的儿女也不能通婚，而兄弟的儿女与姐妹的儿女 
则可以通婚）。在统计到的21个实行交表婚的民族中，同时亦实 
行外婚制的不少于15个。” ® 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说 ：“就 我们目 
前的了解而言，我们可以确立这样一条基本规 律：凡 是实行图腾制 
和外婚制的民族，都是根据类别制计算亲属关系的 。” ©我们在前 
面已经认识到，类别式称谓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我觉得，导致人们从兄弟和姐妹的角度对从表亲加以区分的那种 
亲密感和亲属感，同样也导致产生外婚制的规则。在这一规则看 
来，兄弟子女之间通婚和姐妹子女之间通婚，当按乱伦处置。 

我斗胆认为，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一假说，与上一章中所说的种 
种事实都是相符的。在我看来，这一假说可以说明人们对乱伦的 
厌恶感何以能够不受经历和教育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可以说明外 
婚制规则何以不仅适用于血亲，而且往往还被应用于毫无血缘关 


① Tylor，“On a Method of inver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i 
Jour. Anthr. Inst, xviii. 264. 

②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ii.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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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系 的人； 可以说明禁止血缘婚姻的各种规定何以在禁婚亲等上差 
异甚大，但却几乎普遍适用于在生活中接触密切 的人； 还可以说明 
这些禁规何以普遍在一个世系（父系或母系）中比在另一个世系中 
延伸得更远。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回答，即我们应当 
怎样解释自幼亲密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对于彼此间的性关系缺乏欲 
求并明显有一种厌恶感呢？只有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后，笔者关于 
外婚制起源的理论才算是完整的。 


性本能对于物种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对性本能的正常 
特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必须从这些特性的具体功用着手。 
有关动植物的大量资料表明，我在探索外婚制起源时所追溯到的 
那种本质上的原因，具有很深的生物学基础。而这些资料使我们 
不能不 相信： 从总体上来看，植物的自花授粉和动物的近亲繁殖都 
是有害于物种的。 

达尔文曾观察过10⑻多株分属于 5 7个种、52个属和30个 
大科的植物，其中包括很多国家的土生植物，有异花授粉的，也有 
自花授粉的。他研究了这些植物从发芽到成熟的过程，结果发现， 
异花授粉往往有诸多好处，而自花授粉则往往是有害的。这表现 
在异花授粉和自花授粉所产生的后代在高度、重量、苗壮程度和生 
殖能力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上，还表现在亲本植物结籽数量的多 
219 少上。因此，如果自花授粉的植株同异花授粉的植株进行生存竞 
争，后者必占优势。大多数异花授粉的植物种属都是这样，这在今 
日已是公认的事实。 

就动物界而言，达尔文曾说过，几乎所有饲养过动物并在这方 

面有过著述的人都确信，近缘交配会产生有害的后果。约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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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特爵士曾写 道：“ 我相信，如果这种做法持续下去，动物就会退 
化，甚至退化到根本不能生育后代的程度。……我曾用狗、鸡和鸽 
子多次做过实验，使其不断地进行近缘交配，结果发 现：一 种长毛 
垂耳的狗变成了一种可在人们腿上玩弄的小叭狗，鸡的腿变长，身 
子变小，而且很难生育后代。” ® 据洛先生说，“由一胎生下的狗不 
断繁殖出来的狗，渐次表现出虚弱和退化的迹象。体毛渐疏或脱 
落，体形变小，四腿细长，眼睛凹陷，并具有幼年早衰的全部特点。 

人们对猪也做了这样的实验。经过几代之后，这些猪即出现全身 
的变化。体形变小了，刚毛变成了软毛，四腿变得短小且软弱无 
力，产胎次数减少，每胎所生的幼仔也减少了，母猪不能哺育幼仔。 
而如果这一实验能一直做下去的话，幼仔往往都会变得十分虚弱， 
且出现畸形，因而无法长大。于是，这悲惨的一族就会完全灭绝 

了 ，，② 

J 0 

据说，近缘交配的有害影响对猪尤为明显，对羊则稍轻一些。 
希普先生曾说，如用汉普郡公羊与多塞特有角羊交配，发生不育的220 
倾向 较小； 而如用多塞特有角公羊与同种母羊交配，发生不育的倾 
向则较大。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不育倾向，也 
可能以早期流产的形式表现岀来。近缘交配所产生的胚胎很可能 
会早早夭折。对四角羊所做的实验表明，近缘交配大多会对骨骼 
和肌肉产生弱化作用，降低这种动物的生命力，并导致吸乳本能的 
丧失。关于近缘交配的纯种马，据英国皇家育马协会的一份早期 
报告称 ：全国 每年有40%的纯种马不 生育； 但如此大量的不育现 


① Sebright, Art of Improving the Breeds of Domestic Animals, p. 12 sq. 

② how ，Domesticated Animai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 p. Ixiii.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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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不完全是近缘交配所致。谢尔登教授曾写 道：“ 所谓‘近缘交 
配 、亦即 在近缘中饲养、交配，往往会对牲畜的体质和生育能力造 
成不良的后果。同一血缘的交配虽对纯种的形成有一定价值，但 
若实行过度，就很不好了。过度的近缘交配在牛科动物中所造成 
的影响是普遍的不育和体质 虚弱。 在由近缘交配所产生的第一代 
身上所表现出的体质虚弱仅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在其后代身上， 
就成了固定的和严重的问题。是的，最初只是体质发育较差，但后 
221 来就会发展成某种疾病。” ® 尤尔特教授也指出 ：“自 然只在一定的 
限度内容忍近缘交配，这是因为，近缘交配虽可通过诱发优生遗 
传，有助于将有益特性保持下来，但往往要以牺牲活力、甚至生育 
能力为代价。人们可以想见，近缘交配对物种的灭绝起了一定的 
作用。很多人工培育的品种和变种之所以出现退化（即使不是实 
际上正在趋于毁灭的话），无疑也是近缘交配的结果 。”② 

有不少人曾撰文指出，如果加以适当的注意，近缘交配则不仅 
不会有害，而且还会有益。休思先生就曾援引很多例证说，大量优 
良牲畜一直都是这样培育出来的。但是，正如华莱士所说，在这种 
情况下，“一直都存在着严格的选择，要将那些体弱的和不育的淘 
汰掉。通过这种选择，无疑可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避免近亲交 
配的弊病。但这丝毫不能证明近亲交配不会产生有害的结果③。，， 
约翰 • 西布赖特爵士说，有些牲畜在近缘交配几代之后仍没有出现 
什么大的 危害； 自花授粉的植物在第一后代中也一直未见到生命力 
减弱的现象。父母与后代之间的交配所产生的危害似乎总比兄弟 


① Sheldon, Live Stock in Health and Disease , p. 3. 

② Ewart, Penycuit Experiments , p. xliv_ 

③ Wallace, Darwinism^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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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间的交配要小，这一点似乎已是既定的事实。但是，至少从长 
远来看，近缘交配往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恶果，这是无可置疑的。 

某些著名的家畜饲养者所提出的这一看法，已为生物学家的 222 
很多实验所证实。根据克兰普对褐家鼠所做的实验，在由近亲繁 
殖的153只褐家鼠中，有39只，即 25. 5%，出生后不久即死亡，•而 
在非近亲繁殖的299只中，只有28只，即 9. 4%,出现这种情况。 

近亲繁殖的一窝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要小得多、轻得多，其生殖 
能力也降低了。里策马•博斯曾用6年时间对几千只家鼠做过实 
验，他也同样 发现： 连续不断的近亲繁殖会使生育能力 降低； 交配 
而不育的情况增加了，而每窝所生的幼仔数则减少了。幼仔的生 
命力以及雌性对幼仔的哺育能力也下降了，而在克兰普的实验中， 
褐家鼠身长和体重的下降则没有这么大，体质的下降也没有这么 
明显。关于这一不同之处，博斯解释说，可能是由于克兰普做实验 
所用的第一批家鼠体质较弱、病患较多的缘故。冯•瓜伊塔用小 
鼠做的实验表明，同窝所生的雄雌鼠连续交配，往往会导致生育能 
力的下降。 

休思先生虽不承认近亲繁殖本身会造成危害，但同时指出，如 
果对家兔进行近缘交配，那么，“到第四代之后，生育力即会下降。 
这同长期坚持食用某种规定食品会出现胃部恶心的情况颇为类 
似”。但是，他又表示，除此之外就不再有什么不良后 果了； 相反， 
近亲繁殖的后代在体重上还要比非近亲繁殖的动物更重—些。 0) 
普赖尔对豚鼠也做了类似的观察，据报 道：近 亲繁殖对生育能力的 223 
下降有很大的影响，但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体重的增加。卡斯尔 


① Huth ，Marriage of Near Kin , p. 28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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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弟子曾就近缘交配和杂交对果蝇生育能力的影响做过调査研 
究，并得出这样的 结论： 近亲繁殖可能会对生育力的下降产生轻微 
的影响，但只要选择生育力较强的个体做此实验，那么，在连续的 
近亲繁殖过程中，就仍能维持较强的生 育力； 他们还发现，有迹象 
表明 ：杂交 可以增强近缘繁殖群的生育能力。亨森发现，豚鼠的近 
亲繁殖可导致白化病；哈克认为，某种鸟类中经常出现的白化病， 
可能也是由同样的原因引起的。还有人说，近亲繁殖的金丝雀自 
己不能学到吃食的本领。现已证明，在一种飞蛾 （Lymantria ja _ 
ponka ) 中，近亲繁殖数代之后，即可出现雌雄同体的现象。莫帕 
曾指出，在原生动物中，那些分裂出来的个体如不与其他个体交 
配，即会死去。 

有人曾争辩说，野生动物一直是实行血亲交配的，如果这种做 

法真的有害，这些种群早该灭绝了。但是，根据我们现已掌握的有 

关野生动物生活习性的知识，并不能证实这一命题。在那些生活 

于家庭群体中的动物中，幼仔一旦能够独立生活，就会离家而去； 

即使不离开，据说也不会彼此交配。至于群居动物，大都更愿与陌 

224 生的个体交配，我们所熟悉的家畜即是如此。蚂蚁和蜜蜂的“飞行 

结婚”，显然可以防止同窝交配。在动物界，还有其他一些做法，也 

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在雌雄同体的动物中，同一个体的卵子和 

精子成熟的时间各有不同，这样，就常常可以防止自体受精了。还 

有人指出，雄性动物在发情期的兴奋状态，促使他们去搜寻和追逐 

雌性，而由情欲所产生的这种巨大力量，也被认为是获得必要的血 

统混合的一种手段。我在前面的一章中曾提出，由颜色、气味和某 

种声音所构成的第二性征对种群的延续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不 

仅因为它们使雌雄两性易于找到对方，从而进行交配繁殖；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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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可以吸引远处的异性，从而避免近亲繁殖。 

至于说到人类本身，由于一般不存在最亲近的亲属实行通婚 
的现象，因此，我们很难对近亲繁殖的后果进行研究。有人曾说， 
在确实实行过近亲结婚的古埃及人和古波斯人等民族中，并未发 
现体质退化的证据。不过，即使这些民族中近亲结婚的情况比我 
们所能想像的还要多，这种婚姻显然也远远不是唯一的婚姻形式。 
家畜饲养者告诉我 们：只 须混人几滴非亲血液，就几乎足以纠正因 
长期连续近亲繁殖所产生的有害结果。休思先生曾断言，虽然古 
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诸王总是与其姐妹、侄女和从表亲通婚，但他们 
并未不育，也没有明显减寿。不过，高尔顿先生则持相反的观点， 225 
他从托勒密王朝的历史中找到近亲结婚导致生育力下降的证据， 
并在一篇以《乌伊法尔维》 ( Ujfdvy ) 为题的论文中，详尽地论证了 
托勒密王朝实行近亲结婚所导致的体质退化和心智缺陷。 

我们真正有机会研究的近亲结婚，是从表亲之间的通婚，这方 
面的文献相当多。不过，作者的观点往往迥然不同。有的作 
者—诸如佩里埃、瓦赞、休思等人——认为，只要父母不是具有 
同样的遗传病倾向，这种婚姻就绝对无害，而另一些作者——诸如 
德沃伊和布丹等人一一则在这个问题上多有警世之见。这里，我 
将介绍几位调查者的研究结果，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 

在这方面，达尔文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方法。他先是认 
真调查了血缘婚姻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然后又去调査在血 
缘婚姻的后代中，有各种缺陷的人所占的百分比是否高于非血缘 
婚姻后代中不健全者的比例。达尔文的调査明确否定了以前很多 
作者所做出的带有夸张性的结论。但他认为，“人们坚信血缘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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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的后代易患各种疾病，这种看法还是有根据的。” ® 至于说从表亲 
通婚会导致不育、聋哑、疯癫或痴呆，达尔文则未发现这方面的证 
据;但据他观察，在从表亲通婚所生的后代中，身体素质要稍差些， 
其死亡率也比非血缘婚姻家庭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而且，从牛 
津的 20 条船和剑桥的 30 条船上的一二级划船手的统计来看 ，以 
及从英格兰某些学校所选运动员的统计来看，那种认为从表亲的 
后代身体较弱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虽然一些 
危言耸听的观点也由此遭到了否定。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达尔文 
的这些话说得如此明白，但很多人还是将他的这篇论文引作论据， 
来说明从表亲通婚毫无害处。 


斯蒂达发现，在法国各行政区，身心有残疾的人的数量几乎总 
是随血缘婚姻的数量成比例地增加关于这种情况，请见下表： 


组别 

行政区数 

每千例婚姻中 
的血缘婚姻数 

每千名居民中 
的残疾人数 


10 




10 




14 




10 




13 







VII 

14 



VIII 

10 




44 




45 




① G. H. Darwin，“Marriages between First Cousins in England,”in Fortnightly 
Review , N. S. xviii. 41. 

② Stieda, “Les manages consanguins,’’in Annales de demographic internation- 
ale y iii, 4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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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年，丹麦内科医生米盖出了一本书，题为《血亲之间的婚 227 
姻》。但是，该书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其实，该书作者使用 
的方法是令人可信的，引用的实例也有一定数量，作者本人的态度 
也是公允的。他从丹麦各地了解到很多情况，并从中发现 ：在丹 
麦，至少在所观察的一些教区内，有血亲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子女 
中，白痴、精神错乱、癫痫、聋哑等病例，都比非血亲父母所生子女 
中要多。他还认为，这些人的死亡率可能也比较高，而且更容易感 
染某些疾病，只是尚未对这两点加以证实。不过，他并未发现血缘 
婚姻和非血缘婚姻之间在生育能力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米盖 
医生在这些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是挪威内科医生路德维希 • 达尔 
在20年前所用的方法。达尔调查了 246例婚姻，其中85例为从 
表亲通婚，还有4例是更近的近亲通婚。通过这些调查，他得出这 
样的结 论：血 缘婚姻的生育力比非血缘婚 姻低； 血缘婚姻所生的死 
胎和病胎相对来讲要多得多 ； 在血亲父母所生的后代中，疯癲、痴 
呆、聋哑、癍痫等病的发生率是非血亲父母后代的11倍。不过，达 
尔表示，他用来进行比较的实例数量过少，因此他的这些结论还不 
是很肯定。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在富拉岛逗留期间所收集到的一些 
情况。富拉岛是设得兰群岛中最闭塞的一个小岛。岛上居民共有 
200—250人，差不多都有血缘关系。从表亲通婚的现象在那里十 
分常见，虽然人们也都知道这种婚姻的弊病。那里的家庭规模一 
般都 很小； 7— 14岁的儿童只占总人口的14%。而在同一群岛的 228 
伯拉岛上，由于血缘婚姻据说十分罕见，同龄儿童则占到总人口的 
22%。富拉岛上的居民似乎要比其他岛上的人矮一些。莫里森先 

生曾和富拉岛上的居民在一起住过10年，据他说，当地人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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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常患病，但体质则较弱。岛上有几个白痴；我还听说有一家 
人，夫妻俩是从表亲，他们所生的孩子中至少有三个聋哑人。 


根据马耶医生以普鲁士的材料为基础所做的调查，在血缘婚 

姻的后代中，有心智缺陷的人所占的比例一般是非血缘婚姻后代 

的两倍多，如果该家庭有这种心智缺陷的遗传倾向的话。但是，如 

果没有这种遗传倾向，血亲家庭子女中的这类人所占的比例，甚至 

比非血亲家庭子女中的这一比例还小，而白痴的比例却大得多。 

在普鲁士，血缘婚姻的后代至少占总 人口的 6. 5%，但在明显没有 

家庭心智缺陷遗传倾向的白痴中，有不少于 11. 5%的人是血缘婚 

姻的后代。马耶医生由此得出这样的 结论： 血缘婚姻具有产生白 

痴的明显倾向。他还指岀，这种婚姻有导致聋哑和一种叫色素性 

视网膜炎的眼疾的倾向，而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 

美国的聋哑学校在新生人学之初，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即学 

生家长是否有血亲关系。有人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整理出一份 

统计资料。资料显示，相当多的聋童都是出生于血缘婚姻。根据 

229 菲尔绍的调查，在柏林，每3179名罗马天主教徒、每2173名新教 

徒、每673名犹太教徒中，分别有1名聋哑人。菲尔绍将这些数字 

同血缘婚姻在犹太人中较多而在基督徒中较少这一情况联系了起 

来。在患有色素性视网膜炎的人中，约有1/4甚或1/3的人都是 

有血亲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后代。在血亲父母所生的子女中，色素 

性干皮病和进行性鱼鱗病等皮肤疾患的发生率约是其他人的16 

倍。施默尔克医生认为，近亲结婚可能是导致侏儒症的一个原因。 

他发现，在蒂罗尔与瑞士交界处的桑南塔尔，总共356名居民中至 

少就有7名侏儒，他们都是同一家庭中的两名成员所生的后代，而 

这两人本身都是完全正常的。施默尔克医生说，从很早很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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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这个小山谷的人就有缔结血缘婚姻的习俗。他把这个地方 
侏儒较多这一现象归因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 
的血缘婚习俗。卡鲁兹医生指出，在巴斯克人中，常可见到血亲结 
婚所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因此，巴斯克人已禁止血亲结婚。 

关于非欧洲社会中实行近亲结婚所造成的结果，我曾收集了 230 
一些资料。尽管这些资料说得不是很清晰，而且多少具有一种假 
说的性质，但还是值得引用的。至少，这些资料有助于说明 ：实行 
狭隘内婚，虽说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习俗，但不能证明这种做法无 
害。 


冯•马蒂乌斯是巴西民族志方面的一位权威。根据他的说 
法，在巴西各地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公认的事 实：一 个印第安人的 
社会，越是人少，越是封闭，越是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实行婚配，就越 
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退化现象。贝兹在谈到亚马孙河上游地区的 
蒙昧部落时，曾说道 ：“印 第安组织在行为和思想上的奇特的僵化， 
很可能是由于每个小部落都是与世隔绝的，而且生活和思维的圈 
子都很狭小，这样，近亲之间连续数代的通婚也就成了必然的事。 
他们的生育能力很低，人们实在难以找到哪家人能有4个孩子。 
我们看到，他们在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时，很容易生病死 
去。” ® 据华莱士说，伊桑纳族印第安人在人口数量上没有沃佩人 
多，在人口增长上也没有沃佩人快，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总是与亲 
戚结婚的缘故，而沃佩人则更愿意与陌生人结婚。冯•楚迪认为， 
博托库多人的生育力较低，是由他们的内婚习俗所导致的，因为博 
托库多女子嫁给部落外的人之后，特别是嫁给白人或黑人之后，生 


① Bates’ The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Jis 


ii. 19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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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力一般都较高。达连地峡的喀里多尼亚印第安人从不与外人通 
婚，而总是实行近亲结婚，结果导致种族退化。据说，新墨西哥的 
普埃布洛人由于总是在本村内通婚，因而体质退化。 

231 喀麦隆西北部的巴昆杜人也是婚嫁不出村。比夫在谈到这一 

习俗时说，这种近缘婚配已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他 指出： “巴昆 
杜人已出现人种上的退化，他们体质虚弱，抵抗力很弱，死亡率也 
甚高。” ® 北罗得西亚的阿温巴人现在普遍实行从表亲通婚的制 
度。对此，古尔兹伯里和希恩两位先生说道 ：“毫 无疑问，这是导致 
温巴妇女在生育力上较维瓦等部落妇#为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 
维瓦等部落中，近亲结婚都是不允许的。” ® 巴罗在谈到霍屯督人 
时写 道：“ 终日不离家、结婚不出屯等不良习俗已使这个民族的人 
变得虚弱不堪，严重退化，生育力几乎丧尽，整个民族萎靡不振，对 
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钝。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还极度贫穷，食 
物奇缺，精神颓丧。”妇女中很少有人生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很多妇 
女都不能生育。但是，霍屯督妇女在同白人结合之后，就不是这种 
情况了。“他们结合后，不仅生的孩子多，而且这些孩子在体质方 
面也同霍屯督人迥然不同。” @ 西布里先生认为，马尔加什妇女的 
生育力之所以往往很低，可能是由于早婚、年轻人的性放纵以及近 
亲通婚所致。 

据说，毛利族人口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内婚导致妇女 

232 不育。据新西兰的户籍总管讲，“毛利人的出生率要比其他民族低 


① Bufe» u Die Bakundu, M in Archivf. Anthrop. N. S. xii. 231. 

② Goldsbury and Sheane ，Great Plateau of Northern Rhodesia , p. 173. 

③ Barrow, Account o f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 f i. ] 44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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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他还指出，毛利人口的减少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因实行 
部落和亚部落内婚制而导致体质虚弱®。”据斯潘塞 • 圣约翰爵士 
讲，居住在隆杜的沿海达雅克人已在人数上急剧减少，从原来的 
1000户减少到10户。 他说： “这些人常常苦苦地抱怨说，自己没 
有家庭，自己的女人不能生孩子。的确，这个地方总共只有三四个 
孩子。这里的男人长得很有模样，这里的女人又漂亮又健康，特别 
讲究干净，也没有什么病。我们只能把其人口的减少归因于经常 
性的近亲通婚。” ® 还有人把日本阿伊努人在人口上的急剧减少， 
同他们的内婚习俗联系在一起。 

我在前面曾引用邦克先生的话说，在缅甸的克伦人中，实行内 
婚的村寨和实行外婚的村寨，在村民的体形、健康状况、力量大小 
和生育能力诸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实行内婚制的村寨 
中，村民们把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劣势都归因于亲属间的通婚。不 
过，邦克先生告诉我，只要村里的年轻男子听了传教士的劝说，到 
外村去娶亲，情况马上就会有所改善。黑尔费尔先生也认为，在丹 
那沙林诸省的克伦人中，近亲通婚使得“这个民族的人显得那么抑 
郁、胆怯、柔弱，人口也越来越少”气多尔顿上校说，在加罗人中， 

酋长家族的人同下层社会的人比起来，体质较差。他由此认为，这 
种体质上的退化可能是近亲结婚的结果。莫洛尼先生在谈到印度 
南部达罗毗荼人的交表婚时曾说，向他提供有关医学信息的人强 
调，这种婚姻已导致了某些疾病的遗传.舍特尔认为，在中国的一 233 


① Gisborne ，Colony of NeiL> Zealand , p. 325. 

② St. John, Life in The orests of the Far East , i. 10. 

③ Heifer, “Animal Productions of the Tenasserim Provinces，”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vii.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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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土著部落——黑苗中，实行交表婚是导致很多白痴、聋哑人以及 
诸多地方病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也有一些与此相反的说法。巴兹尔•汤姆森爵士发现， 
在斐济，从表亲结婚后，所生的子女较多，而且同没有亲缘关系的 
人所生的后代相比，也显得更有活力。不过，他也承认，他所掌握 
的数据很少，远不足以做出任何一般化的概括。还有一些人举例 
说，有些地方一直实行血缘婚姻，并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后果。皮 
特凯恩岛就是这些地方之一。很早以前，该岛一直无人居住。 
I 7 %年，岛上开始住人，当时共有9名白人男子以及6名塔希提 
男子和12名塔希提女子。1800年，岛上人口由1名男子、5名女 
子和19名儿童组成。据后来到过该岛的一些旅游者称，这些人的 
后裔都很强健，毫无退化的迹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几 
点： 该岛自有人移居之后，便已有少数外来者加人这为数很少的移 
民 之中； 岛上的移民还曾一度迁往诺福 克岛； 而在后来重新迁回来 
的人中，则有一名诺福克岛民，他与皮特凯恩岛上的一名女子结了 
婚;该岛一直常有船只及其水手光顾；而且，正如比奇明确指出的 
那样，该岛同英国一样，对亲属间的通婚也有严格的限制。 

此外，在爪哇、秘鲁、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一些与 

世隔绝的社区中，据说也曾长期实行连续不断的近亲结婚，却没有 

234 明显不利的情况发生。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是下卢瓦尔地区 

一个叫巴茨的社区，位于一个半岛上。这里的居民共有 3300 余 

人，从很早时起就有相互通婚的习俗，而人们的身体却都很好，没 

有任何遗传性疾病。据瓦赞医生说，“巴茨地区的气候条件，濒临 

大海的地理环境，以及当地居民的卫生与生活习惯，似乎是协调一 

致地发挥了作用，得以防止各种遗传性疾病的发生；而且，人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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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还大肆宣传近亲通婚无害，以致这类婚姻在该地区的存在已经 
有好几个世纪之久了。” ® 在其他一些比较封闭的社区，人口则没 
有这样多，可能卫生状况也没有这样好。但无论如何，这种地域性 
的内婚制总的说来毕竟与近亲结婚有所不同。过去，曾有人把苏 
格兰沿海的一些封闭社区当作实行近亲结婚的例子引证过，而米 
切尔医生却发现，在几乎所有这些社区，近亲结婚都是较少的。据 
米盖医生讲，丹麦的利奥和斯特里诺，也有类似的情况。安德鲁 • 
伍德医生在谈到纽黑文的渔民时曾说，他们虽然与外界相当隔绝， 
但对通婚之事却非常慎重，认为血亲之间的结合是违反道德法的。 

同时，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近亲通婚即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 
间，也不曾或几乎不曾造成危害。米盖医生发现，在丹麦的某些教 
区，血缘婚姻并未造成什么 危害； 而在另一些教区，却造成很明显 
的后果。从达尔文的研究来看，虽然大多数植物都受到自花授粉 
的不良影响，但也有少数植物虽不曾杂交，却已在自然状态下繁殖 235 
了数千代。达尔文表示无法理解，何以在同一种属的植物中，有的 
就不能用自身的花粉结果，而有的就能用自己的花粉繁殖得很好。 

有证据显示，在适宜生存的良好条件下，自花授粉或近亲繁殖 
的弊害几乎可以没有什么显现。近缘繁殖的植物，如果有足够的 
生长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往往很少甚至不会出现退化的 迹象； 但是 
如果处于与其他植物的生存竞争之中，就往往会枯萎死去，或是难 
以正常生长。克兰普用褐鼠所做的实验表明，如果近亲繁殖的后 
代能够得到很好的喂养和照料，那么，连续近亲繁殖的不良后果就 


① Voisin (A), '*Contribution a l’histoire des manages entre consanguins ”； in 
Memoirs Soc. d ’Anthr ， vol. ii. p.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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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小得多。这与米切尔医生就苏格兰沿海的血缘婚姻所做的调查 
在结果上有惊人的一致性。米切尔医生发现，如果父母与子女在 
生活上还算舒适，可以比较容易地挣得足够的钱来吃好穿好，而不 
必为明天的生活焦灼不安或冥思苦想，总之，如果他们虽然劳作却 
不必为生存而苦斗，那么，近亲结婚就不会显现出什么严重的后 
果。但是，如果他们“生活贫困，缺衣少穿，房子又小又破，处于悲 
惨之中，如果他们不得不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而整日奔波，缺这 
顿、愁下顿”，那么，近亲结婚的不良后果就非常明显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妨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血缘婚姻在 
蒙昧地区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那里的生存斗争往往是非常激 
烈的；而在文明社会，特别是在血缘婚姻最盛行的富裕阶层中，这 
种危害性则较小。据达尔文说，在英格兰，从表亲婚姻在贵族中的 
236 比例约为 4. 5%，在社会中上层或地主士绅中为 3 . 5%，而在伦敦 
各阶层中仅约为 L 5%。达尔文认为，他在调查中之所以发现从 
表亲结婚的危害甚小，可能是因为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总的 
来说都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把我所了解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情况统统加以考虑， 

那么，我还是认为，总的来说，近缘交配是对物种有害的，只是程度 

不同、表现方式各异而已。正是从这一点上，我终于可以充分解 

释，自幼亲密生活在一起的男女（这一点乃是近亲之间相互关系的 

特征所在），何以会出现性淡漠和性厌恶。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个 

问题上，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自然选择起 了一定 的作用。自然 

选择机制通过消除那些具有毁灭性的倾向，保存那些有利于机体 

的变化，从而使性本能满足物种繁衍的 要求。 但是，我们决不能 

说，事实已证明从表亲通婚所导致的危害微乎其微，而可以不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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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选择的制约。这是因为，如果正像我所主张的那样，由父母及其 
子女所构成的家庭乃是普遍存在于原始人类或类人猿祖先中的社 
会单位，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性本能特性，除非它的确是从更早 
的哺乳动物种属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否则，那就一定是因近亲结237 
婚会产生危害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性本能一旦获得这种特性， 
它也就会很自然地体现在自幼亲密生活在一起、而血缘关系较远 
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尽管这些人之间通婚可能不会 
有什么危害。而且，通过思想观念与感情之间的联系，性本能的这 
一特性还会很容易地导致这样的规定，即对某些根本不住在一起 
的人也禁止其发生性关系。 


依我看来，我们对于外婚制起源的解释，可以不受“近缘繁殖 
有害于物种”这个问题的影响。探讨这一问题的很多作者都 
认为，近亲繁殖的一切有害结果，都是由于父母双方的共同疾病倾 
向相结合并累加而造成的。他们因此认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倾向 
将会决定血缘婚姻的有害 与否。 菲尔绍就曾说过，通过对优良遗 
传素质的精心选择，即可取得最好的 结果。 某些现代生物学家，诸 
如克劳斯教授和费尔教授，也强调说，从已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 
能认为近亲结合本身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只有通常见到的一些遗 
传因素可以导致这一点。尽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看上去显得非常 
健康，但他们却可能带有某种类似的疾病倾向，很容易遗传给后 
代，而且，通过两人的结合，这种倾向还会得到加强。而在某些情 
况下，这种发病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足以证明反对近亲繁殖的呼声 
是有道理的。约翰•西布赖特爵士同样也把近亲结婚的所有弊病 
都仅仅归因于遗传。但他审慎地指出，根据他的看法，从来没有一 
个动物不带有某种缺陷，或是结构上的，或是形体上的，或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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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特质 上的； 还可以这 样说： 在同一家庭中，往往有产生同一缺陷的 
某种倾向。 

达尔文对这个问题则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虽然疾病倾向 
的结合常常是导致病害发生的一个原因，但发生这种病害的基本 
原因却可能另有所在。考虑到对自花授粉植物所做的大量实验， 
他认为，绝对不能轻率地 设想： 在所有这些实验中，亲本植物虽然 
没有显露出什么病征，但却莫名其妙地隐含着虚弱和衰萎，而使得 
其自花授粉所产生的成百上千的幼苗，在株长、株重、株体活力和 
生育力方面，都比不上其异花授粉的后代。而且，自花授粉和近缘 
繁殖往往还会引发不育。这就表明，近缘繁殖之所以会产生危害， 
是另有原因的，而不是因父母共有的疾病倾向在结合后进一步增 
强的问题。于是，达尔文 断言： 正如不同物种初次杂交或杂交所生 
后代的不育倾向是由于性素差异过大一样，近亲繁殖或自花授粉 
之所以会发生危害，主要是因为性素差异过小。但是，我们不清 
楚： 两个有机体的受精或结合，何以比两种化学物质的亲和或化合 
更需要得助于一定的差异性呢？亨森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鲍尔 
则不同意对所有与自花授粉和近缘繁殖有关的退化现象均用“隐 
性性状的遗传”加以解释。马耶医生认为，痴呆、聋哑及色素性视 
网膜炎等症在有血缘关系的父母所生的子女中大量发生，而其家 
239 族中以前多不曾发生过此类病症，这就说明，这类病症的发生一定 
是由于血缘 本身； 把它仅仅归诸于隐性遗传倾向的解释显然是很 
牵强的。还有，近缘繁殖的飞蛾所出现的雌雄共体现象，用遗传之 
说又何以能够解释清楚呢？但是，正如我已说过的，我所提出的外 
婚制起源理论成立与否，并不取决于对近缘繁殖是否有害的任何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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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我的理论，我还想再强调几点事实。我关于外婚制 
起源于某种性本能特性的假说，完全符合外婚禁制的一般规则，即 
不仅适用于婚姻，而且也适用于一般性交 关系； 这一规则的个别例 
外，只限于关系较远的亲属。我的理论用以解释这种世界性禁婚 
制度的，乃是人类各种族所共有的心理特点。我还把这种心理特 
点的起源归结于物种繁衍的需要。这一理论平等地看待相互平行 
而本质上又相互关联的三组 事实： 即各种外婚制规则，自幼一起长 
大的男女之间的性厌恶，以及近缘繁殖的有害后果。同时，它还发 
现了支配着两大有机界中类似现象的同一普遍法则 ：植物 界的异 
花授粉，动物界防止近缘交配的种种机制，以及人类的外婚制。 


677 



240 


SB 二十 一醒 
路兗賵 


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缔结婚姻的各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 
在没有得到女方本人及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将该女子抢走， 
即所谓“抢夺婚”。这种娶妻方式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曾有过。 

在火地岛上的雅甘人和奥纳人中，抢夺婚时有发生。据说，当 
奥纳人对邻近部落发动战争时，他们总是将男的杀死，将女的娶 
来。而在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则是娶本部落女子为妻，而且，结婚 
事宜也是由双方的父亲通过和平协商来确定的。在巴西的很多部 
落中，妇女也是从别的部落抢来而与抢夺者成婚的。在卡拉雅人 
中，人们发动战争，似乎只有这样一个目的。在博罗罗人中，即使 
在本部落内，也有抢夺婚发生。这种结婚方式也见于厄瓜多尔的 
241 印第安人之中。马卡斯族印第安人娶亲，若女方是本部落之人，则 
以钱相买；若不是，则强行抢夺。希瓦罗人发动战争，常常只是为 
了抢亲结婚。萨帕罗族印第安人往往会强占邻人妻女，将其挟持 
逃跑。女方有时虽也反对，但并不构成什么真正的反抗，“倒像是 
一 同逃跑似的” ®。 加勒比人常常与他们喜欢的女战俘结婚。在 
科曼奇人中，抢夺婚时有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沿海的卢伊塞诺族 
印第安人中，有一种娶妻方式，据说就是“一个男子约好几个朋友， 


① Sim son. Travels in the Wilds of Ecuador , p. 1 72 s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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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想娶的女子强行抢来，有时甚至是从她父母家中把她强行抢 
来。”®在阿特人中，人们有时也从本部落中偷偷抢来一名女子为 
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汤普森河印第安人中，强抢女子为妻的 
事也偶有发生。在格陵兰岛的东岸，人们常常将他人之妻拐走，有 
时还是应这名妇女的家人的请求这样做的，家人则是为了让她能 
生活得好些。阿留申群岛上的乌尼马克岛民之进犯其他一些岛 
屿，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抢夺妇女。 

博戈拉兹博士听说，过去在楚克奇人中，“年轻人常会合伙到 M 
野外去抓年轻女子，抓到后便捆住其奉脚，把她送到想娶她为妻的 
那个男子家里 。 不仅外族人这样做，而且连本族中的亲戚和从表 
兄弟在被女方家拒婚之后，也采取这种方式以达到结婚的目的。 
但是，这种袭击和强夺并不会引发难以消除的仇恨和敌意。事后， 

女方父母便会到男方家中索要赔偿。而男方所付的赔偿并不是驯 
鹿，而是用以换亲的一名女子。……时至今日，这种抢夺婚还时有 
发生。乔切尔森博 士说： “过去，科里亚克人娶亲，除了有其他一 
些方式之外，也采取抢亲的方式，即强行抢夺他人妻女为妻。”不 
过，他又补充说 ：“在 科里亚克人中，婚姻多是内婚，而非外婚。而 
在战争中，征服者通常会将被征服者的后代杀死，以免其长大后复 
仇；同时也会将妇女杀死，以免其生养复仇之人。如果我们考虑到 
这两点，那么，在科里亚克人中，抢夺其他部落或氏族女子为妻的 
习俗的事从未流行过，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另一方面， 


① Sparkman ， 14 Culture of the Luiseno Indians，’，in University o f Cali 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 viii . 214. 

② Bogoras , Chukchee p . 590. 

③ Jochelson , Koryak ， p .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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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亚克人发动一些较大的战事，则往往是为了抢夺妇女。即使 
现在，当一名男子无力买得妻子时，抢夺婚仍会发生，虽然这种做 
法通常会导致血亲复仇。在萨莫耶德人、沃加克人、奥斯加克人、 
沃古尔人、切列米斯人、莫尔多瓦人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中，新 
加郎如果无力支付所规定的买妻金额，就会转而采取偷抢新娘的方 
式结婚。从前，在爱沙尼亚人中，也出现过抢夺婚。根据雅库特人 
的传说，“如果一个人和同伙在森林里打猎时看到一个漂亮的女 
子，他们就会跟踪找到其丈夫所在的猎区，然后将这个男的摔倒杀 
死，再将那名女子抢走。如桌这伙人不能靠抢夺得到她，他们便会 
采用一些计谋，骗她出来帮助丈夫把猎物带回家。等她出来之后， 
便强行把她弄到手，就像把战俘带回家一样。在他们的史诗中，偷 
抢妻子似乎是一个经常性的动机。主人公们为在部落之外找到女 
人而互相 帮助； 由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或由于他们对别人的帮助， 
他们也常常能够得到女子，作为回报。在关于战争的所有叙述中， 
都提到少女落入胜利者之手的事，或是作为一种奖励，或是作为一 
种补偿。” $在卡尔梅克人中，求婚者一旦遭到女方本人或其父母 
的拒绝，就可能采取绑架的方式把姑娘抢走。不过，只要被抢走的 
女子在抢亲者的小屋里睡过一夜，她的父母便只好同意这桩婚事 
了。 


萨拉特 • 钱德拉 • 达斯在一篇关于西藏婚俗的文章中说 ，一 
个年轻人要是想娶一名女子为妻的话，就会注意观察她的动向 ，一 
旦找到一个好机会，发现她只有一个人时，就会在一两个朋友的陪 
伴下把她强行抢走。然后，把她单独关在一所房子里，给她吃好 


① Sumner ， “Yakuts’” in Jour f Anthr, Inst, xxxi*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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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好的，并呆在她身边哄诱她，以得到她的爱。如果这个女子 
不愿与抢亲者住在一起，或是女方父母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他，此事 
就要由村中长老来定，或是听由地区头人的裁决。如果女方父母 
同意他们结合，人们就会定一吉日为其成亲，到时，要用很多的酒。 
我们的这位消息提供者还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于普兰和玛 


法木错湖周边地区的这种抢夺婚，过去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山以南 


诸国也曾存在过。在阿尔莫拉地区达尔马 • 帕加那的菩提亚人 
中，“女子被人强行抢走的事实际上时有发生，但是，只要被抢女子 
没有同抢她的人一起吃糌粑，就不算是嫁给他。” © 锡克人从前也 
常以突击的方式抢夺妻子，“因此，夫妻间有不同的信仰，可能并不 
被视为什么大事。” @ 在巴斯塔尔，女子常常被她们的情人所抢走， 
虽然这种事通常都是由双方事先商定好的。在沃尔塔的科兰人 
中，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在阿尔果德北部一支讲泰米尔语的山地 
部落一一马拉亚里人中，姑娘常被人抢走，虽然人们对这种做法很 
是反对。在怀纳德的穆拉库龙伯人（他们是弓箭手和狩猎人）中， 
如果女方的父母不同意将女儿嫁给某人，“男方便可强行把她抢 
走，并在打完一仗之后娶她为妻”在东高止山脉的贡德人中， 
缔结婚姻的一种方式就是强迫某女子做自己的妻子。“这名女子 
可能并不喜欢这个男人，女方父母可能也不同意这一婚事，但这些 
都不妨碍此人求婚。他可以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比如说，当这一女 
子到河边来打水时，在朋友的帮助下强行把她抢走。，’一旦把姑娘 


① Sherring, “Notes on the Bhotias of Almora and British Garhwal，” in Memoirs 
Asiatic Soc, Bengali i. 108. 

② Russell,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 , i. 321. 

③ Gopaian Nair ， Wynad ,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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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抢到手，就会把她严密地监管起来。过上一段时间，等姑娘和这名 
男子和解之后，他们就算是夫妻了。 ® 据说，焦达讷格布尔高原上 
的某些土著部落普遍实行抢夺婚。“在奥里萨邦的布伊亚人中，如 
果一个年轻人爱上了一个姑娘，而姑娘本人或其父母又不同意这 
门婚事，他就会叫来一帮朋友。等到有了机会，他就会将姑娘抢 
走，而同伴则负责掩护他逃跑。由于姑娘的朋友们总是力图使姑 
娘不遭绑架，或是想把姑娘再救回来，因此，这种娶亲方式常常会 
导致流血冲突。” @ 荷人也“实行抢夺婚。年轻人常常从舞会上或 
集市上将姑娘抢走，尽管姑娘也可能进行或真或假的反抗。在这 
里，聘金总是在事后才定”卢因在谈到吉大港山地部落的一般 
情况时 说:“ 女性人数较少的部落常常带着武器，到比较弱小的部 
落中去抢他们想要的 女性， (5) 在阿萨姆邦的莫兰人中，新郎偶尔 
也靠抢夺得到新娘，特别是在四月的比胡节期间。以这种方式形 
成的结合，事后也会得到女方父母的承认。 

抢夺婚也见于马来群岛的很多地方。在巴厘岛，年轻男子携 
带自己所中意的人逃跑（或是征得女方的同意，或是违背女方的意 
愿），几乎已成为社会下层中的惯常做法。而不管女方是否同意， 
男方均须向女方的父亲交付一笔罚金，只不过违背女方意愿时所 
交的罚金要比征得女方同意时为高。在卡伊群岛（亦称埃瓦布群 
246 岛）， 人们在战争中总要掳夺女人，被抢去的女人被视为抢掠者的 


① Hayavadana Rao, “Gonds of the Eastern Ghauts,” in Anthropos ， v. 795. 

② O’MaUey ， Census of India , 1911 , vol. v. (Bengal, Bihar and Orissa and Sik¬ 
kim) Report, p. 315. 

③ 0’ Malley, op. cit. p. 315. 

④ Lewin ，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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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其所生的子女均从父方。在巴巴群岛，从别的村子中抢得一 
名女子并将其带走，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无论事后是否给予赔偿， 
所生子女均从父方。在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小黑人）中，至少在 
17世纪之初，本村男女是从不通婚的。这样，男子就只好到邻村 
中去抢那里的女子，而这就导致了无穷无尽的战事。 

据塞利格曼教授讲，在英属新几内亚的梅克奥诸部落中，至今 
仍流传着不少有关抢夺婚的传说。这些故事都是说，有一个年轻 
男子，偶遇一女子正在沐浴 ，一 丝不挂，于是，他就强行使她做自己 
的妻子，并且就地完婚。完婚之后，这个年轻男子亲自给这个女子 
穿上裙子。在新几内亚的博加吉姆，当一个男子从山里娶来一个 
女人时，人们就会说，他“偷”了一个妻子，而他不久前曾中了箭。 
在俾斯麦群岛，特别是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人们在战争中经常抢 
夺女子。在新不列颠岛加泽尔半岛的山区里，常有人将一些年轻 
女子从父母身边强行抢走，还有人将他人之妻拐走。如果这些抢 
妻之人属于其他部落，一番争斗便会由此 引发； 如果同属一个部 
落，此事往往就要由一位颇有影响的人仲裁解决。在布干维尔岛， 
虽然那里通行买卖婚，但亦可娶抢来的女子为妻，只要她们的图腾 
对此不构成阻碍即可。在布因岛，如果一个男子由于种种情况难 
以用普通的、平和的方式娶得妻子，他就会从别人家里抢来一个女 
子。虽然事后他要交付给女方的家人一些贝壳钱币，以息事宁人，247 
但其数量较之以其他方式娶亲所付之金额，却要少些。在埃罗芒 
阿岛，“婚姻常常是通过抢夺来完成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往往系 
由偷抢女人或争夺土地所引发”0)。在新喀里多尼亚，“通过抢夺 


CD Robertson ， Erromanga , pp . 396,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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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成婚的事并不少见，而且经常因此招致部落间或家族间的冲 
突，除非进行抢婚者是首领或其他势力比较强大的人物”®。在斐 
济群岛的一些较大的岛屿上，常可见到强抢人家女子为妻的习俗。 
在毛利人中，从战争中抓来的女俘往往为得胜一方的成员所占有， 
被当作兼做下人或奴隶的妻子。在毛利人中，我们还听说，“一种 
古老的、受人喜爱的结婚方式就是组建一个战斗队（或模拟的战斗 
队），以武力抢得新娘。通常娶亲，总要征求很多亲戚的意见，而且 
总有些人，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就一定会感到愤愤不 
平。这样，抢婚就成了最省事的办法。有时，抢婚和抗婚往往都是 
假 装的； 但有时，抢婚这种做法则是女方非常难以忍受的” @ 。 

塔斯马尼亚人总是从敌对部落中抢夺女子为妻。在澳大利亚 
_大陆，抢夺婚在各地均可见到。马休曾 说：“ 敌对部落间常常发生 
抢夺婚。有时，人们还组织突袭队去攻击某个营地，把男性杀死， 
把女的抢走并加以强占。除了这种大规模的抢夺行动外，还有个 
别的强抢事例。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女子如若反抗，就会遭到毒 
打。” @ 威尔希尔在谈及澳大利亚中部的某些土著人时曾说，如果 
一个男子不能以正式的和常规的方式娶得妻子，他就会铤而走险， 
偷抢女子为妻。但是，斯潘塞和吉伦则说，抢夺婚“在澳大利亚中 
部的土著人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娶妻方式”与早期观察者就 
新南威尔士的某些说法相反，现在的报道往往认为在澳大利亚，抢 
夺婚仅仅是一种例外的或偶然出现的结婚方式。抢夺婚可导致争 


① Brainne » La Nouveile-Caledonie ^ p. 251 sq. 

② Hodgson, Reminiscences of Australia , p. 243. 

③ Mathew, Eaglehauuk and Crozu ^ p. 113 sq. 

④ Spencer and Gillen ，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pp. 104, 554 sq. 



斗或争吵，因此各部落对这种做法普遍都加以自我限制。据施特 
雷洛说，在阿兰达人和洛里查人中，年轻男子偷抢女人，一旦被抓 
获，即会被人用长矛刺死。 


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萨卡拉瓦人，我们听说，他们每年都从其他249 


部落中偷抢很多女子；我们还听说，他们的妻子中，有些是来自腹 
地的霍瓦部落和贝齐略部落的妇女，这些部落的女子成了那些盗 
贼急切追逐的目标。安德森指岀，在布须曼人中，抢夺妇女往往是 
引起部落冲突的原因之一。在属于卡拉哈里布须曼人一支的奥因 
人中，从战争中抢来的女子，均被收人抢掠者所在的部落，成为某 
人之妻。关于霍屯督人，虽然他们的婚姻习俗一般都要求新郎向 
新娘最亲近的亲属交付牛羊，但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记载： “人们 
相互打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抓获女俘。这些女俘一般只 

能作妾，但有时也可升为正式妻室。不同之处 . 在于奶的分配 

权，而这又取决于子女的继承权。”©在卡菲尔人的一个部落—— 
芬古人中，从战争中抢来的女子也可以合法地与抢掠者结婚，只要 
他公开宣布她是他的妻子即可。但是，如果无此宣布，那么，一个 
被男人带人其茅舍而又未能由此获得分文的女子，就会被视为妾 
或妓。据格伦费尔说，在上维利安东博坎迪河和上鲁比河流域讲 
班图语的阿巴布亚、巴巴蒂和拜尤等不同部落中，“抢夺婚虽是司 
空见惯之事，但却常常导致两村之间的械斗。按正常的做法，丈夫 
应当去买妻子，至于妻子的同意倒不是绝对必要 的”。 据同— 
作者说，抢夺婚也存在于蒙加拉盆地东北部的丛林部落中。“一个 


① TheaU Yellow and Dark-skinned People of Africa south of the Zambe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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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男子在强掠得一名妻子之后，便带她一起来到丛林中居住，以打猎 
为生。只有在这个妻子生了孩子，孩子又到断奶的时候，他才回到 
村子。回到家后，他就与这个临时的妻子脱离了关系，并把打猎所 
得之一半给予她，用以交换孩子。” ® 关于英属中非的恩戈尼人，我 
们听说，“由于这个部落是靠抢掠别的部落为生的，因此，凡是拿得 
动武器的人，都拥有俘获来的妻子。” ® 在尼亚萨兰，抢夺婚在从前 
也很盛行，但是现在，“由于当局对部落战争的制止，因此，抢夺婚 
在该保护领地及周围地区实际已被废除。” ® 接连不断的抢掠给乌 
赫赫人带来大量的女子，使得男人们都有很多的妻子。在那里，女 
人和牛共同构成人们最宝贵的财产。在布科巴，也有掳女为妻之 
事，但这只是一种武力行为，而算不上一种制度。在班图族卡维龙 
多人中，“如果做父亲的不愿意交出自己的女儿，求婚者就会组织 
一帮青年男子在黑夜里去抢，并把她带回村来。如果在白天这样 
做，女方村里的年轻男子以及女方的兄弟就会出来阻挡，从而发生 
一场棍棒之战。姑娘被劫后，便会大声尖叫，假装大吵大闹，并以 
逃跑相威胁，但却很少真正逃跑。不过，这种抢夺行为 ，一 般只是 
发生在女方的父亲生性贪婪，为了让男方交出更多牛羊而一再推 
码婚期的时候。”@在奴隶海岸讲埃维语的民族中，“事实上的抢夺 
婚仍旧存在，因为那些在一年一度的抢劫中被抢来的妇女，大多都 
成了抢劫者的妻子”。⑤在摩洛哥腹地的一支柏柏尔部落——艾 


① Johnston ，George Grenfell and the Congo , ii. 676 ， 674. 

② Elmslie ，Among the Wild Ngoni^ p. 57. 

③ Duff* Nyasaland under the Foreign office , p. 315. 

④ Hobley ，Eastern Uganda ^ p. 18. 

⑤ Ellis ， Ezve-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 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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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瓦兰人中，新郎一般要向女方家人送些礼物，为的是在他和新娘 
的父亲商定嫁妆事宜时，让他们帮他说句话。假如新娘有一个兄⑸ 
弟或叔叔没有得到礼物，那么，当新郎一方派人到女方家中接新娘 
时，这个人就会站出来，要新郎给钱。新郎若是拒绝，女方村中的 
人就会和男方前来接亲的人打起来，先是互扔石块，如果男方仍旧 
拒绝给钱，便会继之以枪战。这可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假如 
有谁被杀死了，还会出现血亲复仇 。 甚至还有新娘本人被石头击 
伤之事发生。最后，如果是新娘村中的人打羸了，新郎一方就必须 
交出对方原来索要之钱；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新郎一方就会强行把 
新娘带走。 

抢夺妇女为妻的做法曾盛行于古代闪米特人之中。在阿拉伯 
地区，这种做法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在希伯来人中， 
虽然法律禁止人们与异教徒通婚，但是军人却被准许同战争中抢 
来的异族妇女成亲。 

抢夺婚也曾见于所谓“雅利安民族”。根据《摩奴法典》的规 
定，缔结婚姻可有八种合法的方式，其中之一为“罗刹式” 
( rakshasa ), 即“杀伤其亲族，摧毁其房屋，将哭喊着的少女从其家 
中强行抢走”。根据这部经典，只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才可以 
采用这种方式据哈利卡那苏的狄奥尼修所述，抢夺婚曾一度 
盛行于整个希腊；而根据萨凯拉里奥斯的说法，即便是在相当晚近 252 
的时期，希腊仍偶有抢夺婚发生。 M . 奥尔托朗 曾说: “那些罗马人 
凭借其英雄传统，往往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抢掠他人之女为 


① Lavus of Manu , iii. 33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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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 古代条顿人显然也有抢夺妇女为妻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 
人，乌劳斯 • 马格努斯曾说，他们总是不断地相互打仗，以“诱拐或 
抢夺 妇女' 在最早的条顿法中，“抢婚 ” （rape marriage ) 无疑是 
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过，但仍不失为一种婚姻。在有关爱尔兰的历 
史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皮克特人曾从盖尔人中抢夺妇女为妻。抢 
夺婚也曾发生于古代斯拉夫人之中。小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哥萨 
克，在17世纪时仍在实行抢夺婚，而南斯拉夫的很多民族，在 19 
世纪初或更晚一些时候还有这种习俗。直至今日，抢夺女子为妻 
的事，在高地阿尔巴尼亚还时有发生。在高加索山区的一些部落 
中，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被抢来的女子，一经被抢夺者破贞， 
即成为他的妻子。 

关于实行或曾经实行抢夺婚的民族，我们还可以不费力地再列 
253 举出很多。但是，据我们所知，在任何一个民族中，抢夺婚都不曾是 
缔结婚姻的通常形式或正常形式。正如我们前面引述的种种记载 
所示，抢夺婚主要是作为战争的伴随物，或是在用正常手段难以娶 
妻时作为一种非常手段而出现的。因此，我们注意到，抢夺婚往往 
发生在像火地人、巴西诸部落和布须曼人这样一些以小家庭为生活 
群体的未开化人中；发生在年轻男子由于种种原因极难成婚的澳大 
利亚部 落中； 同时也发生在很多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中，那里的年 
轻男子为了压低聘金、甚或根本不付聘金，便以抢夺婚作为对普通 
买卖婚的替代形式。有些民族的习俗可能要求抢婚者在事后一定 
要与被抢女子的父母协商解决此事。在这种情况下，抢婚与其说是 
一种结婚方式，不如说是一种结婚准备。但是，格罗塞博士认为，抢 


① Ortolan ，Histoire de la legislation romaine i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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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婚只是一种偶发的并会受到惩罚的暴力行为，它从来不是被习俗 
或法律所认可的一种婚姻形式。此言显然就有些说过头了。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作者显然夸大了抢夺婚的流行范围，把它254 
说成是某个时期未开化民族缔结婚姻的正常形式。但无论如何， 
这种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人为了娶妻而会把一个女子从她亲人那里强抢过去。蒙昧人 
并非总是与所有的邻近部落争斗不休。在很多蒙昧人中，战争是 
极其例外 的事； 还有的蒙昧人据说从未与邻人发生过战争。我们 
不能相信，以前就不曾有过家庭之间和睦相处、相互通婚的时期。 

有人为了证明人类在早期阶段均实行抢夺婚这一理论，曾提 
到某些广泛流行的习俗，并把这些习俗解释为过去实行抢夺婚的 
遗留物。但是，这些习俗并不能证明有些人想证明的东西，因为我 
们可以对其另作解释，而且还要顺当得多。首先，人们曾提到婚礼 
上新郎一方与新娘一家假装争斗的事，或是新娘一家进行其他某 
种假抗争的事。这里，我将引述几个这样的事例，它们都是被人当 
作抢夺婚的残存形式来看待的。 

据勒米埃小姐说，在布须曼人中，“年轻男女在订婚事之后，就 255 
要告知父母，由父母择日为其成婚。到时候，布须曼人就会从各地 
纷纷赶来，而且能带多少肉，就会带来多少。当人们都在高高兴兴 
地大吃大喝时，女人们把红黏土抹在身上，并戴上自己的珠串。宴 
席进行中，新郎一把抓住新娘，新娘的亲戚则拿起掘地用的木棍， 
立即扑向新郎，朝他头上、身上打去。这时，所有在场的布须曼人 
也都一齐动起手来。而新郎则必须紧紧抓住新娘不放，任由众人 
捶打。如果新郎能挺得住，众人最后就会放过他。这时，他就是一 
个已婚男子了 ；如果挺不住，让心爱的人跑脱了，那么，他要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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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后就还得再经受一次考验。” ©在 马塔贝勒人中 ，“一 个年轻 
男子若看上一个女子并想与她结婚，就会去拜访她的父亲，以得到 
他的允许。……在女方的父亲同意其结婚后，男方便要根据自己 
的财力，杀一头牛或一只羊，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送到女方父亲所住 
的镇上。这个年轻男子走到门口就停下来，在一帮朋友的陪伴下， 
喊道： ‘给你的孩子送肉来了。’这时，镇上的年轻武士就都冲了出 
来，驱赶这些报信的人。在一番假装的追打之后，人们又都回来， 
同上宴席。几天之后，新娘过门，来到新郎所住的镇上。” © 在聪加 
人的姆富莫氏族中，当新郎的亲戚们头顶四五十把鋤头作为聘礼， 
来到新娘所在的村子时，新娘的兄弟们手持棍棒，试图阻止他们进 
去。不过，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在阿坎巴人中，“以前，在结婚那 
天，新郎要同他的五六个兄弟和朋友一起，来到女方村边的地里， 
伺机抓住新娘。新娘则会大声喊叫，于是，她的兄弟们就会赶来， 
256 围攻新郎一行人。他们不仅使用棍棒，而且还会动用刀剑。如果 
新娘的兄弟们打羸了，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姐妹带回村里。这时，男 
女两方就会进行一番交涉，女方的父亲便会索要更多的财礼，而男 
方可能再多交10只羊。等到新郎再去岳父村里时，他将独自前 
往，顺顺当当地把新娘接回到自己的村里。” ③ 在巴尼扬科勒人 （亦 
称巴希马人）中，新郎来到新娘家所在的村里之后，即被领到一间 
茅屋，新娘站在屋里等候。“他握住她的右手，领她出屋，来到村 
外，那里有一群宾客在等候他们。这时，新娘的一位亲属便拿出一 
根很结实的绳子，系在新娘的一条腿上。然后，新郎、新娘两个氏 


① Miss Lemue* Quoted by Stow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 ^ p. 96. 

②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frica , p. 158. 

③ Hobley, Ethnology of A-Kamba and. other East African Tribes ， p. 6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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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人各选一边进行拔河比赛。新娘氏族的人力争将他们的这位 
姐妹留下，而新郎氏族的人则力争要将她带走。双方比赛时，新娘 
一直站着哭泣，因为她就要被人从故乡和亲人中带走了，这种低声 
哭泣是一种很适当的做法。新郎站在新娘身边，仍旧握着她的手。 
在新郎一方最后得胜后，新郎把绳子从新娘的脚踝上捋下来，带她 
匆匆来到几码之外的一群人中，这些人在地上铺放着一张牛皮，在 
等他们。新娘坐在牛皮上，几个年轻男子把她高高举起，以胜利的 
姿态跑向新郎父母的家，后面还跟着很多亲友。” ® 在摩洛哥的某 
些地方，当新郎一行前来迎接新娘时，有人会朝他们扔 石块； 在有 
些地方，新娘所在村子中的男女要把新郎和另外两个装扮成新郎 
的人一起打 一顿； 还有些地方，新娘的兄弟或叔伯要先同新郎假装 
打斗一番，新郎才会把新娘抱人洞房。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彭特科斯特岛，人们在婚礼上要“进行一 
番假装的打斗，打斗的双方为新郎的亲戚和新娘的亲戚。打斗中257 
有时也有人受伤。如果新郎的弟兄受了伤，新郎就要送一件礼物 
给他，作为补偿”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罗罗人中，婚礼当天，新郎 
村中的一伙人（但不包括新郎）会把新娘父母的家团团围住，并大 
吼大叫着佯装攻占。“新娘冲出门外，使劲逃跑。尽管很快就被追 
上并抓住，她还是竭尽全力进行反抗，用手抓，用脚踢，用牙咬。同 
时，男女双方的人员则在进行假装的打斗。混战之中，新娘的母亲 
手持木棍，猛击身边的所有器物，并高声诅咒强抢她女儿的人。村 
里的其他妇女也一起跟着哭。新娘的母亲还必须把她这幅极度悲 


① Roscoe , Northern Bantu , p. 120. 

② Codrington, Melanesians, p. 240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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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样子保持整整 3 天。当新娘的其他亲戚都陪新娘去男方家 
时，做母亲的则不会去，而是只身留下。”在这之后，“新郎村里的房 
子和园地也会遭到模拟的抢劫，但有一点是清 楚的： 比较昂贵的贝 
壳饰物和其他一些真正贵重的财产，诸如鱼网等，是不会被抢 
的。” ® 在菲律宾库利昂岛和布桑加岛的塔格巴努亚人中，在婚前 
的必要准备都已完成之后，新郎一家人就会来到新娘父母的住处， 
在其门口，由两家的使者进行一场模拟的格斗。新郎的使者总是 
会取胜的。在台湾的蒲嫩人中，“假装强抢新娘的习俗仍旧存在。 
……新郎会在一帮朋友的陪伴下，来到新娘家，把新娘 抢走； 这时， 
新娘一家也要假装反抗一番。.几天之后，新郎家再宴请男女双方 
258 的亲友们。在有些部落中，新郎、新娘的亲友还会进行一番假装的 
打斗。人们认为，如果哪一方有人流了血，就将是一个好征兆’吻。 

在吉尔吉斯人中，“女人们要歌唱新娘的美德，男人们要念诵 
新郎的美德，讲述他的本事，如偷过多少牛，参加过多少次抢掠性 
远征等。在这之后，新郎必须进人新娘所在的帐篷，把她带走，虽 
然出人口都有新娘的亲友严格把守 。” 我们的这位资料提供者接着 
写道： “这很可能是抢婚这一原始习俗的遗迹。，，③在蒙古人中，新 
郎结婚时要肩挎弓箭，带领一群伙伴来到新娘的帐房。新娘的兄 
弟立在门前，询问其来意。来者回答 说：“ 我们要进人你们的帐 
房。”主人答道 ：“要 想进去，那就比试比试吧！”于是，双方你推我 
搡，开始打斗一番。在这番假装的打斗进行片刻之后，主人即退下 
阵来，请来犯者进人账房。 J . B . 莱尔先生在斯皮蒂特听说，当新 


① Seligman, Melanesians of British .Vetr Guinea , p. 268 

② Davidson, Island of Formosa , p. 569. 

③ Schuyler, Turkistan •, i.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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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一行到新娘家去迎亲时，他们在路上即会遇到女方亲友的阻截。 
于是，双方开始了一番相当暴烈的假装打斗。新郎一行在被棍棒 
痛打一番之后，才得以通过。印度西北各邦中有一个由流浪部落 
构成的群体——坎贾尔人，他们可能都是达罗毗荼人的后代。在 
他们那里，新郎迎亲时要和父亲同去，还要带上所能召集的所有 
人，大家都带着最好的武器，以威胁性的语调索要新娘。其意在 
于：如 果新娘不从，他们就要动手抢了。不过，由于有以前定好的 
婚约，新娘总是会平和地表示顺从的，而那种武力的示威也仅仅是 m 
一种形式。在印度中部各邦的大多数种姓中，新郎来到女方家后， 
往往会采取某些强硬的行动，例如敲打闺房或毁坏房中的彩饰。 
在巴加塔人——马德拉斯的渔民阶层中，“新郎在婚礼上先要让新 
娘的兄弟们打上一顿，然后，他们再送给新郎一套新衣服。”据说， 

“这可能是抢夺婚的遗迹。” ® 在吉大港的马格诸部落中，当新郎快 
上新娘家的台阶时，“新娘的父亲或是一位关系最近的男性亲戚就 
会挡住他的去路，假装硬不让他上台阶。如果新郎不顾阻挡，坚持 
走了上去，还会再遇到新娘的兄弟或从兄弟的阻挡。这位亲戚手 
持木棍，假装在新郎身上猛打7下”@。那加人在婚姻仪式上的一 
个共同特点是，“新娘方面要有本氏族的几名年轻男子参加，他们 
还要同新郎氏族的小伙子比赛摔跤，以决定哪一方能长寿。哪一 
方的摔跤能手贏了，哪一方就能长寿。”③缅甸乡间的习俗是，当新 
郎在他的全体朋友的陪伴下，带着准备成家用的大部分东西来到 
未婚妻家时，人们就会在新郎必经的路上系一根绳子。系绳子的 


① Russell , Tribes and Custes o 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 f India , i, 118. 

② Hutchinson, Account o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p. 119. 

③ Hod son , Ndga Tribes of Marti pur ^ p.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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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喜欢热闹的年轻男子。他们用绳子拦住新郎一行，向他索要 
喜钱，如果不给，就威胁说要割断绳子，诅咒这对新婚夫妇。 

260 在条顿人、斯拉夫人、罗曼人以及其他一些欧洲民族中，在路 
上阻挡或留难迎亲队伍也是一种常见的婚俗。这种婚俗也被某些 
作者看作抢夺婚的一种遗存形式。在意大利，这种习俗叫做 fare 
il serraglio 或 fare la barricata ； 在荷兰，贝丨】被叫做 schutten 或 


keeren 。 阻挡的方式有时是在迎亲的马车前扔圆木甚或武器，但 
更常见的做法是将一条绳子或一串鲜花横在路上。新郎必须交付 
一笔买路钱；马车才能通过。用绳索阻挡迎亲队伍的做法也见于 


261 格罗斯特郡和威尔士。不过，在18世纪，甚至直至前些年，威尔士 
的新郎所遇到的却是比较厉害的阻挡。婚礼当天的上午，新郎和 
他的朋友们去接新娘，遭到新娘朋友们的断然拒绝，于是便开始了 
一番模拟打斗。新娘最亲近的亲戚带着新娘骑马疾驰而去，新郎 
及其朋友高声喊叫着紧追不舍。直至双方均已人困马乏之时，新 
郎才得以追上新娘，带她凯旋。一个世纪以前，在苏格兰和爱尔兰 
的某些地方，也曾出现过这种模拟的抢新娘习俗。 

在此类婚俗中，有的无疑是真抢新娘，但这并不能表明抢夺曾 
是缔结婚姻的一种常规方式。在一些好战的部落中，从其他部薄 
抢夺女子为妻的做法，可被人们赞誉为一种勇敢的行为，于是，普 
通人在举行婚礼时，便也嬉戏般地加以模仿。在某些国家里，人们 
把新郎和新娘看作国王和王后，但谁又能把这看作一种遗风，说以 
前某个时候只有王室成员才能结婚呢？布须曼人把婚礼中的打斗 
又称为“精心安排的一种竞争。在择定的婚礼日，新郎的忍耐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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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心都会受到最大的检验” 同样，乔切尔森博士也认为，在262 

科里亚克人中，新娘的亲属对新郎的痛打，乃是“对新郎的机敏、勇 
敢和忍耐力的最后一项考验，而并非抢夺婚的一种象征性遗 
迹” @ 。但是，就大多数情况来看，女方亲属的这种礼仪性抵抗，属 
于一种象征性的表示，以表明他们不愿把姑娘拱手相让，或者说， 
反映了 一种性羞涩感，这一点在最亲近的亲属间尤为敏感。关于 
彭特科斯特岛民在婚礼上的假争斗，科德林顿博士说，这无疑反映 
出新娘亲属因失去一位家庭成员而产生的一种心情。“这里不存 
在什么失去性交权利的问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谁也不能去碰 
她。”③不过，女方的父母和亲属所惋惜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去其 
辛劳养育 之人； 他们对其离別感到难过，可能还有纯情感上的原 
因。而母亲的眼泪也可能是对悲痛之情的一种真实表达，如同我 
们这里的情况一样。父母对于出让女儿之不情愿，无论真也罢，假 
也罢，都有很多方式显示出来。乔切尔森博士说，在尤卡吉尔人 
中，媒人向女方的父母提亲时，总是非常婉转，而女方的父亲为了 
显示家庭的尊严，一开始往往予以回绝。在摩洛哥的一些柏柏尔 
部落中，也有这种情况。在西藏的拉萨，“只要村里的职业媒人一 
衣提亲，女方的母亲就会坚定地反复推说自己的女儿长得不好，而 
且什么本事也没有在米基尔人中，当新郎一行来到新娘家 
时’双方就要进行一番谈话，新娘的父亲总要问新郎一行到此有何 
贵干。新郎的父亲说，自己的妻子年纪大了，干不了活儿了，所以 


① Stow ，Thn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 , p. 97. 

② Jochelson» Koryak, p. 743. 

③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 p, 241. 

④ Landon, Lhasa,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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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儿子找个媳妇。女方的父亲 说：“ 我的女儿可配不上，她既不 
263会织布，也不会干别的家务活儿。”对方答 道：“ 没关系，我们会教她 
的。”®在讲埃维语的各民族中，新郎在举行婚礼那天的一大早，即 
派使者去迎亲，还要给新娘的父母带去一些甜酒。新娘的父母装 
作不愿意的样子，以种种借口把这位使者留到中午。这时，新郎又 
派出第二位使者前来迎亲，但这位使者也未能说动女方。直到第 
三位使者于日落时分到来之后，新娘的父母才答应发亲。当然，将 
发亲之事一拖再拖，可能还有钱财上的考虑，这就如同在新郎一行 
迎亲途中设置障碍一样，只要给钱，障碍即除。此外，萨姆特博士 
认为，给迎亲队伍设障还是一种驱邪措施。我本人也认为，摩洛哥 
人在婚礼上的假装打斗，可能也有驱邪的意义，就如同其他一些场 
合的类似争斗所具有的用意一样。卡斯顿博士提出，那种强行抢 
走妇女的暴力行为意在使其净化，摆脱开那些看不见的超自然的 
邪敌，而在此时的快速行动则对她逃脱这些邪敌很有帮助。这一 
见解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德国农民在举行婚礼时，之所以用极 
快的速度驾车将新婚夫妇送往教堂和接离教堂，显然就是要防止 
超自然的危险。不过，卡斯顿博士 还说： “就多数情况来看，所谓象 
征性的抢新娘很可能只是一种巫术仪式。” © 这显然就有些言过其 
实了。人们在婚礼上还常常口出恶言，有人把这也看作是抢夺婚 
264 的遗迹。而克劳利先生则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诸如在欧洲的民俗 
中，“人们的辱骂所针对的，是‘邪恶之眼，，是新婚夫妇身外可能存 
在的危险。” ® 


① Stack, Miktrst p. 18. 

② Karsten,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Anthropology ■, i. 198. 

③ Crawley, op, cit. p. 35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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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亲时进行反抗或表示悲伤的，往往主要是新娘，甚或只有 
新娘。有人把这一点也说成是早期抢夺婚的一种遗存形式。 

例如，我们听说，阿劳坎人的婚姻仪式只有一项内容，就是以 
假装的暴力来抢新娘。这是结婚前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新郎 
在和女方的父亲说好之后，便和几个朋友隐藏于新娘必经之地。 

新娘一到，他们就将新娘抓住，放在新郎的马上，由新郎带回去。 
新娘虽然假装反抗，并且尖叫着，但并不当真。就这样，新娘在一 
片吵闹声中被带到新郎家。女方的亲属这时已聚在那里。他们在 
分享婚宴之乐以后，还可领到事先说好的礼物。” ® 在亚马孙河流 
域诸部落中，男方在婚礼进行当中，突然将新娘绑走，新娘的亲友 
并无任何不满的表示。在其中一些部落中，“当新郎在其朋友的帮 
助下假装抢新娘时，新娘若能高声喊叫，以示抗议，则是一件很有 
名誉的事。” ® 在普鲁斯河上游地区的伊普里纳人中，当新娘的父 
亲同意了这门婚事之后，新娘即跑了出去。如果新郎追上了新娘， 
那么，他们就算结为夫妻了，而不用再举行什么仪式。据南森博士 265 
说，在格陵兰东海岸，缔结婚姻的唯一做法，至今仍是由男方前往 
女方的帐篷，抓住她的头发或别的什么可抓的地方，把她拖回自己 
的住房。除此之外，就不用再费別的事了。未婚女子对提亲之事 
总是要显出极度的羞涩和反感，以免失去贞洁的名声，于是，往往 
就会导致争夺场面。不过，“在这同时，女方的亲属却在一边袖手 
旁观，仿佛把这完全看成是个人的私事。格陵兰人生来就有与邻 
里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这使他们从不爱管别人的事。”③ 


① Molina ， Geographical . Natural , and Civil History of Chili, ii. 115 sq. 

② Whiffen, North-West Amazons p. 164. 

③ Nasen, First Crossing o f Greenland , ii. 31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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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里亚克人中，“在新娘的父亲认为新郎的服役期可以结 
束之后，他便告诉新郎，可以去抓新娘了，意即可以娶亲了。 
……而做母亲的也会告诉自己的女儿，新郎此时已有权娶她为妻 
了。根据习俗的要求，即使新娘很爱新郎，她也不能轻易地把自 
己拱手相让。如果新郎发现新娘在其作为闺房的帐篷中未着衣 
服，他也不能去动她，因为他认为这种亲近行为也是对自己的触 
犯。而新娘的反抗也是对个人贞洁的一种证明。于是，新娘要在 
女友的帮助下，用细皮带将自己连身衣的袖子和裤腿都系上。这 
样，不把细皮带解开或割断，就不能把衣服脱下来。在新郎获准 
去抓新娘的那天，新娘就穿着这种系紧的衣服到处走动，一见新 
郎走近，拔腿就跑。新郎总是趁新娘不备之时发起攻击，撕开或 
剪开新娘的衣服，用手去摸她的性器官。在此之后，新娘就不再 
反抗了，而是顺从地领着新郎走进自己的帐篷。……触摸新娘阴 
部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性交的一种象征。通过这一行为，新郎 

M 新娘就算结为夫妻了。 . 在古代堪察加人中，也有与此类似的 

象征性行为。”①据万贝里说，“在土库曼人中，新娘身着结婚礼 
服，跨上骏马，腿上放一只已宰杀的羊，飞驰而去。新郎以及新 
郎方面的其他年轻人骑马紧追。新娘总是通过熟练的调头动作， 
竭力避开身后的追逐者，使他们无法接近，无法夺走放在自己腿 
上的羊。这种竞技活动叫做 ‘青 狼，，在中亚各游牧民族中均有 
开展。”②在中缅边界的傈僳人中，举行婚礼这天，新郎村中的 
几位长老，带几个年轻人来到新娘家，一起来抢新娘。“起初， 


① Jochelson » Koryak, p. 741 sq. 

② Vambery, Travels in Central Asia » p.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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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总要显示一番反抗，对强背她的人又踢又咬，而她的家人则 
哭着对祖先的亡灵说，他们的孩子被抢走了，他们无力再留住她 
了。可是，又哭又闹的新娘一过村界，即被放到地上，与迎亲的 
人一道高髙兴兴地走向自己未来的家。” ® 在印度的很多土著部 
• 落中，按照规矩，新娘结婚时应当表现出不愿意的样子，应当进 
行反抗，或是大哭大闹。例如，在贡德人中，新娘在举行婚礼 
前，必须正式哭泣几个小时乃至一天。有时，还有人教新娘如何 
以适当的调子来哭。 

在马来半岛的蛮荒部落中，新郎要想与新娘结为夫妻，就必须 
去追，去抢。根据一份记载，在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中，“当一个年 
轻人爱上一个姑娘，而他所献的殷勤又为女方父母欣然接受之后，267 
他便伸手去抢这个姑娘。但是，姑娘挣脱开，跑了。年轻人奋力而 
追，又把她抓到手。姑娘反抗着，再次挣脱热心追求她的那个情郎 
的手臂，跑掉了。这种一跑一追的游戏进行几个回合之后，女方便 
终于让步了，而男方则得意洋洋地把她带回她家。”② 

在斐济的某些地方，“女方家里在收下订婚礼之后不久，这家 
的姑娘就会被人在路上抢劫而去。如果她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她 
就会逃到一个能保护她的人 那里； 如果她感到满意，第二天人们就 
会摆开婚宴。” @ 在塔希提，“年轻的新娘总是竭力反抗新郎的求 
欢，并动手打他、抓他。总而言之，新郎在第一次占有她时，必然会 
有一番戏剧般的搏斗。但是，过了 一段时间之后，做妻子的也就对 


① Rose and Brown , **Lisu (Yawyin) Tribes of the Burma-China Frontier，” in 
Memoirs Asiatic Soc. Bengal, iii. 263. 

② Lala, Philippine Islands ^ p. 96. 

③ Thomson» Fijians^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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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抢夺婚姻完全认可了，而且就像对待自我选择的婚姻一样，也 
会有一种幸福感。”为我们提供这些情况的陶坦博士说，这只能被 
解释为抢夺婚的一种遗存形式。 ® 

在奥因人中，男女结婚时，新郎抓着新娘的手腕，几乎是拖着 
把新娘带回自己家中。这一习俗同样也被人解释为早期抢夺婚的 
遗迹。阿基库尤人的婚俗也被给予类似的解释。他们的婚俗是在 
新娘的父亲同意出嫁女儿之后，由新郎的两个朋友去抓新娘，并将 
她强行带回新郎家中。新娘被劫时，一边挣扎着，一边哭闹着，不 
过这“只是一种形式，就像维多利亚早期新娘出嫁时的眼泪一 
样。” @ 在南迪人中，当新郎的使者来到女方家中以后，新娘的父亲 
268必须把新娘哄骗到正在招待新郎使者的地方。新娘的父亲还必须 
答应给她一头牛，她才同意进去，并跟他们走。新娘到了新郎家 
后，并不进去，只有在其公婆答应给她一牛一羊之后，她才肯进去。 
新娘一行进门之后，别人都已人座，唯独她仍旧站着，也不肯将先 
前系在背上的东西摘下。只有在她的公公答应再给一头牛之后， 
她才同意摘下那些东西。在巴干达人中，当新郎及其朋友来到新 
娘的村子时，她便哭了起来，新娘的父亲还数落新郎一大堆不是， 
然后，才 说:“ 她来了，接她走吧。”接着又说些新郎真是个吝啬鬼、 
还没有给够钱之类的闲话。新娘则一直在哭，并说：“妈妈，你们把 
我卖了。”这时，新郎的一个朋友已把新娘背上，把她带走了。新娘 
的父亲则派新娘的妹妹陪新娘一起前往。在头3天里，新娘不同 
新郎讲话，也不到外边去。不过到了第4天，在新郎给了她一只 


① Tautain，“Etude sur le mariage chez les Polynesians des Ties Marquises/' in 
L'Anthropologiej vi. 650 sq. 

② Routledge,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p. 130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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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她杀了羊，给新郎做了肉饭之后，就可以说话了。在班尼奥罗 
人的游牧氏族中，“新娘在去夫家时总要流泪哭泣，因为她就要离 
别父母了。在摩洛哥，新娘在出嫁时，也总是要哭的。 

在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中，当新娘刚听到一点给她订婚的消 
息后，“就会假装要跑到山里去，这已成为定规。”而有个部落的女 
子，则真的会跑到山里躲避3天，而不是留在父亲身边的帐篷里。269 
在叙利亚的聂斯脱利教派中，在婚礼举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娘都 
呆在教堂的一角。“等到要将新婚夫妇的手握合到一起的时候，有 
几位妇女就站岀来，她们也和新娘一样戴着面纱。她们抓住新娘， 

用力把她拉到屋子中间，往新郎处靠近。新郎一开始也不好意思， 

不愿上前，但后来还是软下来，走到新娘前面。新郎为了握住新娘 
的手，需要好一番周折，不过最后还是成功了。”② 

在所有印欧民族中，都可见到新娘出嫁时的礼仪性反抗或号 
哭。在古代印度的民俗记录《家范经》中，还有专门供新娘哭诵的 
祷文。这说明哭嫁曾是古印度教婚礼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在 
现代印度依旧如此。古罗马时期的新娘往往要躲到母亲的膝前， 
然后由新郎及其朋友强行抢走。斯巴达新郎迎娶新娘也是佯用暴 
力。在现代希腊，当新婚夫妇一行要去教堂时，新娘总是泪流满 
面，拒绝前往。这时，男傧相就 说：“ 她要哭，就把她一个人留下 
吧。”新娘则答道 ：“还 是把我带走吧，不过，也让我哭哭吧。”在德 
国，人们普遍认为，新娘号哭乃是一种吉兆。新娘若在婚礼中哭270 
泣，她婚后的生活就会很幸福。因此，在上巴拉丁领地，百姓常有. 


① Roscoe ，Northern BatUu , p. 39. 

② Van-Lennep, Bible Lands , p. 55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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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说法 ：“出 嫁不哭，嫁后必哭”、“嫁时喜气洋洋，婚后哭哭 
啼啼; 嫁时哭哭啼啼，婚后甜甜蜜蜜”等。在斯拉夫民族中，新娘的 
哭泣是至为重要的。例如，在俄国，人们把新娘“大哭一顿”赋予很 
重要的意义，哭得越厉害，越能得到自己朋友的赞扬。在小俄罗 
斯，当新娘的辫子解开之后，有人便给她戴上一顶帽子。这时，新 
娘就会全力进行反抗，甚至将帽子愤愤扔至地上。接着，有人喊 
道：“ 勇士们，拿出剑来！ ”于是，新郎的男傧相们就假装抽出刀来， 
刺向新娘。而新娘的朋友们则一齐冲上来保护新娘，把她团团围 
住。在塞尔维亚，当长者们为一对年轻男女安排好婚事之后，新郎 
就要按习俗的规定，把新娘抢走。而新娘对这一安排若轻易同意， 
则被认为甚不得体。新娘的礼仪性反抗和号哭亦可见于讲乌戈 
尔一芬兰语的诸民族。库利舍尔曾试图证明，现代欧洲新娘的礼 
仪性号哭属于抢夺婚的遗存形式。德古贝尔纳蒂斯和温特尼兹博 
士也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 

在有些民族中，有这样一种 习俗： 新娘或刚过门的媳妇要从她 
的新家中逃跑，至少也应该如此一试。例如，在台湾的曹人中，新 
271郎在假装把新娘强抢到自己家后，第二天一早，新娘便要特意跑回 
娘家。“她要在家里住上3天。然后，新郎的朋友们就要造访她 
家。他们再次假装把新娘抢到新郎家。到家后，人们要举行一次 
聚会。至此，婚姻仪式方告结束。”^在荷人中，新娘是在到家后第 
3天出逃，假装表示她并不爱新郎，不想再和他一起生活了。不 
过，新郎是会去找她的，并把她硬带回来。祖鲁族的新娘过门后， 
总是在新郎所在的村里游荡，后面跟着新郎家的女眷。“她哭喊着 


①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 p.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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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娘家，因为娘家人待她好。自她来到这个陌生的新家后，待遇 
则很不好，尽干累活儿。所以她总想逃跑。而那些女眷在后面跟 
着，总是不让她跑掉。”®在赫蕾罗人中，新娘都是以难过的表情被 
人接到新郎家里。过门以后，还要接连几次试着逃跑，以显示对父 
母、对娘家的眷恋。在巴刚果人中，新娘是被人用藤条绑着带到丈 
夫家的，新娘的女傧相陪伴着她。到达夫家之后，新郎就给新娘松 
绑，显得非常和蔼可亲。“但是，一两天以后，新娘还会跑回娘家。 
这可能是为了捉弄丈夫，可能是出于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对自己的 
新生活真的感到难过。不过，新娘很快就又会被抓回来，也许还会 
挨上一顿打，这可能是假打，也可能是真打，直至她最终安 心于婚 
姻生活。” @ 

新娘的反抗和哭嫁如同其亲属所做的阻挠一样，都不能被看 
作是早期抢夺婚的遗俗。新娘的亲人送别新娘，自然会感到难过 
和悲伤，而新娘离开亲人也同样会感到伤心。双方的这种难舍难 
分之情在婚礼中以礼仪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加以强调。但是，正如272 
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一些记载所清楚表明的那样，新娘的这种行 
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真实的或假装的性羞涩。斯宾塞把这种 
性羞涩假定为抢夺婚的一个起源。在他之前 ， C O , 缪勒曾解释 
说，作为一种古代习俗，斯巴达人的这种婚姻仪式乃基于这样一种 
想法，即“除非男子强力逼迫，年轻女子决不肯放弃自己的自由和 
童贞。” ®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所表明的那样，在婚姻的准备 
和缔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性羞涩，不仅女方有，而 且男 方也有。有 


① Tyler, Forty Years among the Zulus , p. 203. 

② Johnston, George Grenfell and the Congo, ii. 680.. 

③ Muller, History and Antiguities of the Doric Race 


ii. 298, sq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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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们也必须“抢”新郎。在加罗人中，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新娘 
的亲属便到新郎住处去找寻新郎。而新郎一看到他们来了，或者 
一听说他们来了，便马上跑入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房间，或是逃入 
森林之中。女方来人则四处寻找，一旦发现，就试图将他强行带 
走；同时，也以种种诱惑劝他同意这门婚事。如果这些办法都不管 
用，他们便把他投人一个水池里，并一连两三次将他按人水下，直 
至他最终表示同意这门婚事。然后，人们把他从水中拉上来，得意 
洋洋地把他带回新娘家去。而新娘也要逃跑，躲进一个孤零零的 
房子里。不过，与新郎逃婚有所不同的是，新娘从不进人森林”®。 
在马其顿南部的希腊人中，结婚时被“抢”的是新郎，而不是新娘。 
在为期一周的结婚庆典的最后一天，新娘的使者来到新郎住处，把 
他捆住并用力抬起来带走，新郎则全力进行反抗。 

273 婚礼中还有一些模拟性的打斗，显然不能被看作抢夺婚的遗 

存形式，而是意在强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对抗和本群体内的团结。 
新娘在作挣扎时，往往会得到其女友的帮助。在很多情况下，争斗 
主要都是在新娘的女友和新郎之间展开的。在阿劳坎人中，新郎 
及其男性亲属对新娘家的袭击总是受到所有女眷的奋力抵抗，而 
家里的男人们却在一旁观战，显得无动于衷。据说，在莫斯基托族 
印第安人中，当婚礼事宜全部安排妥当，礼物也已送齐之后，新郎 
便去抢新娘，将她带走。而新娘的女眷则在后面跟着，假装要将新 
娘救出。在堪察加人中，新郎在为娶亲服了劳役，并最终得到允许 
去抢新娘之后，“便开始寻找新娘一人独处或只有少数几个人陪伴 
的时机。因为在这段时期，村中的所有妇女都有义务保护新娘。 


① Chunder Dey，“Account of the Gagos，” in Calcutta Review > cxxviii,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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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郎碰到新娘一人独处或仅有数人陪伴的时候，他就会 
向新娘猛扑过去，去撕她的衣服。把新娘脱得一丝不挂，乃是当地 
结婚仪式中的一项内容。但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虽然新娘本 
人进行不了多大的反抗，但如果周围正好有很多妇女，她们就会毫 
不留情地群起而攻之 ：打他 、拽他的头发、抓他的脸，凡是能想到的 
办法，都要用上，以阻止新郎的意图得以实现”。新郎很少有一次 
就取得成功的。有时，这种你争我夺的比赛甚至要持续一年之久。 

而每次出击之后，新郎都得休息一段时间，以恢复体力，医治创274 
伤，同样，在中国腹地阿佤山附近的罗罗人中，当新郎一行去抢 


新娘时，他们遭到的反抗也远不是装装样子而已。虽然新娘的男 


伙伴们只是用面粉和草木灰往新郎一行身上撒，以驱散他们，但新 
娘的女伴们却手持棍棒，大打 出手。 在坎德人中，当新郎在村里的 
所有男子的陪伴下来到新娘住处时，新娘村里的所有妇女都会拿 
起石头和棍棒进行反 抗；“ 她们都早已安排停当，绝不能毫无自卫 
地就轻易让别人将她们的姐妹从她们手中强行抢走。，，②比达尔夫 
先生在对兴都库什山诸部落所做的描述中称，在吉尔吉特，新郎及 
其伙伴抢走新娘之后，新娘家的女眷就在后面踉着，辱骂新郎，往 
他身上扔泥和污物，还装做很生气的样子。不过，在这样走了一英 
里之后，新郎便给新娘的母亲送上 一 件礼物。这时，新郎一■行就得 
以平和地离开了。我们的这位记述者说：“这无疑是抢夺婚的遗 
俗。” ® 在旁遮普的哈扎拉，当结婚仪式在新娘家举行时，有不少妇 
女出席和观看，她们“对新郎一行大肆辱骂，以此取乐，使我们吃惊 


① Krasheninnikoff, History of Kamschatka , p. 212. sq. 

② Rossillon，“Moeurs et Coutumes du peuple Kui，” in Anthropos, vii. 102. 

③ Biddulphf Tribes oj the Hindoo Koosh «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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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到当地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竟如此之低。” ® 在吉大港的马 
格诸部落中，“可怜的新郎成了新娘的女伴们嘲弄的对象。” @ 在某 
些南阿拉伯贝都因人中，新郎及其单身伙伴去接新娘时，不得不四 
275下里寻找。而一旦找到新娘藏身的洞穴，新娘的女伴就会用石块 
向他们一个劲儿地砍来。 

克劳利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新娘是被人从她的同性人中 
“抢”走的。她的同性人“出于心理上的需要，所以要护着她” ®。 
对于这种说法，范 • 根纳普反驳说，新娘并没有被人从同性人中排 
除开，她的性别是不能改变的。“实际上，她只是离开了某个对两 
性结合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集体（即某个社区或某个家庭），而同时 
又被接纳到另外一个这样的集体。”他还说，他从未听说过，“在什 
么地方，人们对同性别之人普遍采取排斥态度，也就是说，没有一 
个地方，在新郎的部落或家族中，其妇女和姑娘们会反对新娘进人 
她们的群体。” ® 可是，在摩洛哥，新郎有时也受到聚集在自家门外 
的所有妇女的攻击。有时，她们还对男女两方的父亲一起加以诅 
咒，好像缔结婚姻是对女性的一种触犯。男女两性之间的对抗，还 
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未婚男子与未婚女子（或一般女性） 
之间的争斗；新郎想从新娘那里抢走某些东西时而与女方其他妇 
女和新娘的男傧相所发生的 争斗； 以及迎亲队伍中的男子对新娘、 
对新郎的母亲和姐妹所进行的“抢劫”。此外，在莫亚布阿拉伯人 
中，当迎亲队伍走近新郎部落的营地时，该部落的妇女也要对新娘 
进行袭击。她们不愿接受这个新人，认为她的到来是对自己的美 


① Wace，quoted by Tupper, op. cit. ii. 92. 

② Crawley, op. cit. pp t 352 ， 361 ， 370. 

③ Van Gennep ，Les rites de passage , p. 17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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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和魅力的一种冒犯。 

有人认为，抢夺婚在妇女所使用的语言中也留下了某些痕迹。 
据说，由于加勒比人总是从相邻的部落中抢夺妇女为妻，男女之间 
已发展到各讲各的语言的程度，或者说，男女间有两种不同的词汇276 
系统 ：一种 是男人之间以及女人对男人说话时用的，另一种是女人 
之间或男人以间接引语重复女人讲话时用的。这种理论最早可能 
是布雷顿在其《加勒比语一法语词典》中提出的，而后又为某些作 
者所采纳。但是，这种理论现已受到公正的批评。男女之间在用 
语上的差异，在整个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可见到。但是，无论 
在哪里，包括在加勒比人中，这种差异都没有大到足以构成两种不 
同语言的程度。男女用语的差异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萨珀 
和拉希特别强调职业和劳动分化中的社会经济因素。在彼此密切 
交往的人中，诸如在同一地区的居民中或在同一社会阶级的成员 
中，往往会形成语言上的某些特点。而男女两性的分离，自然也会 
产生相应的结果。正如克劳利先生所指出的，“在现代欧洲，男女 
两性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对大众的语言有一定影响。男人 
和女人都在使用一些各自特有的语汇。”0)各种语言中都有某些特 
定的性禁 忌：用 以表示生殖器和生殖功能的特殊词汇乃是很常见 
的。据说，卡菲尔族妇女的所谓“语言”，即起源于她们在提及其父 
或公公的名字时，甚至在说到与这些名字相近的词儿时，所怀有的 
一种厌恶感。关于阿拉瓜亚河流域卡拉雅人中的妇女用语，埃伦 
赖希和克劳斯都认为，这种用语，连同其丰富的语调，所体现的乃 
是这一部落的较古老的一种语言形式，而这种古老的形式是由妇 


① Crawley, op. cit.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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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保留下来的。克劳斯还 说：“ 这里不存在由于接收异族女俘而导 
致不同语言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异族(塔皮拉佩人、卡亚波人、萨 
瓦热人）妇女的接收是很有限的，不足以使其语言产生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妇女用语与男子用语的差异并不大，不足以让我们去探 
寻妇女用语的外来根源问题妇女与外界比较隔绝这一事实， 
无疑可以说明我在大阿特拉斯山区柏柏尔人中所看到的一种现 
象 ，即： 妇女使用老式的柏柏尔数字，而男子却常常使用外来的阿 
拉伯数字。最后，我们还应再说 一句： 即使妇女用语的某些特点可 
能是外婚习俗所造成的，世界上的外婚制也并非都是抢夺婚。 

某些富有想像力的作者还把其他很多习俗也视为抢夺婚的遗 
存形式，其中包 括：将 新娘抬过门槛，新娘要戴面纱，婚礼中交换戒 
指，朝新婚夫妇身后扔鞋，以及公婆回避等等，甚至还包括我们今 
天的蜜月旅行，因为“在此期间，新郎要把新娘带离开她的亲 
友”气 上面提到的这些习俗，有的我们已在“性羞涩”一章中提 
及，有的则将在讨论婚姻礼仪时有所涉及。而这些习俗中的任何 
一种，都是与抢夺婚风马牛不相及的。 


① Krause ，In den Wildnissen Brasiliens y p. 344. 

② Avebury ， Marriage, Totemism, and Religion ,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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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雌雄动物间的交配不同，人类婚姻乃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不 
仅涉及男女当事人，而且还涉及其他一些人。因此，婚姻的缔结可 
能就需要征得他人的同意，有时甚至还要由他人来包办，而新娘新 
郎本人是否同意，倒可能成为无关紧要的事。 

我们还是从低等民族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在很多低等民族 
中，男女婴幼儿的订婚是很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征 
求当事人的同意。婚姻一般都是要经由圆房而完成的，这类婚约 
却往往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约束力，或者说，只对女方有约束。在其279 
他一些蒙昧部落中，即使男女当事人都已长大，他们的婚约也要由 
父母来订。阿尔衮琴人就是这种情况。对此，沙勒瓦 写道： “婚约 
完全是由家长来订的。当事人自己从不露面，他们完全听由自己 
所依靠的人来任意安排。……然而，家长给子女订婚时，总还是要 
征得他们同意的，不过这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 在纳切斯人中，男 
女订立婚约，均须征得双方家长（通常为曾祖父）的同意。不过，在 
这之前，男方先要征得女方本人的同意。在新不列颠岛加泽尔半 
岛的土著人中，选亲一般都不是由男方本人来定，而是要由他的舅 
舅或别的亲属说了算。不过，如果男女当事人均反对这一安排，这 


① Charlevoix* Voyage to North-America ^ iL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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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就告吹了。在圣克鲁斯群岛的蒂科皮亚岛，以及在班克斯群 
岛，年轻男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他的姑母就会为他选亲成婚。如果 
280他想自己挑选，那么，所选之人也必须得到姑母的批准。“男子娶 
亲，均不得违背姑母的意愿。”®在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中，做父母 
的总是替儿子去挑选新娘，商谈婚事。根据他们的习俗，年轻人不 
能违背长辈的意愿。在印度的很多未开化民族中，男女之间的婚 
事通常都是由各自的父母来筹划安排的。例如，在蒙达人中，通常 
都是由父亲或监护人为儿女挑选 对象； 不过，他们还常常要征求儿 
女本人的同意，而且一般也能征得其同意。在奥朗人中，“年轻男 
女在自己的婚事上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一切都要听由父母来 
定。”②在基桑人中，“还从来没有过儿女违抗父母所订婚姻的事 
例” @ 。同样，在非洲的很多部落中，儿子的婚事也要由父母（尤其 
281 是父亲）来定。在阿尔 伯特. 尼安萨湖南岸的巴托罗人中，男方的 
父亲到女方父亲那里走一趟，婚事就定下来了。“然后，这两个年 
轻人被告知此事，但他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发言权 。”④ 在科萨卡 
菲尔人中，通常都是由做父亲的为儿子挑选第一个 妻子； 有时，儿 
子的第二个妻子也还得由父亲来挑。在巴苏陀人中，当一个年轻 
人以自 己的行 为显 7 K 出他想结婚的时候，家长并不去问他究竟想 
娶谁为妻。“儿子的意愿与父亲的意愿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如果 
父亲给儿子挑选的妻子并不是儿子的‘意中人，，那么，儿子还可以 


① Rivers,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 i. 39, 49, 309. 

② Dehon， w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Uraons，” in Memoirs Asiatic Soc. Bengal, 
i. 161. 

③ Dalton ，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132. 

④ Cunningham, Uganda ,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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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再选一个妻子，只要他能付得起聘金（或说服父亲支出聘金） 
即可。” ® 在赫雷罗人中，年轻男女一般都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他 
们的婚事都是由其父母或其他长辈来定的，定婚时也不问他们的 
意愿。 

在有些民族中，男女之间的婚姻不仅需要得到双方近亲的同 
意，而且还需要得到双方所属群体的同意。据贝斯特说，在毛利人 
中，“安排一桩婚事，不仅男女双方的家庭要参与，而且氏族也要参 
与。如果是安排重要人物的婚姻，那么，整个部落都要出面 D 父母 
对其子女的婚姻往往没有什么发言权，在订婚中起主要作用的倒 
是父母的兄弟姐妹。”有时，人们也聚集起来，征求女方的意见。不 
过，时至如今，每当男婚女嫁之时，我们还是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 
句话： “我们部落又娶亲了。” © 在苏门答腊东岸的亚齐王国，男方 282 
的父母在给儿子办婚事时，要先得到本村头人的许可，女方的父母 
也要先得到当地头人的许可。头人有权阻止一对男女结婚，虽然 
女方村里的头人一般都会予以同意。因此，男婚女嫁并不仅仅是 
男女两家的事，而且还是整个村子的事。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婚 
姻往往是由部落会议或部落头人来定的。据罗思博士说，在昆士 
兰的某些部落中，“每个男子都可以至少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正式 
的，是部落全体会议给予部落成 员的； 另一个则是非正式的，是自 
己选的，也就是说，是彼此相爱的。” ( ^ ) 在纳里涅里人中，“男女之间 


① Minnie Martin ， Basutoland^ p, 81. 

② Best t Maori Marriage Customs，” in Trans, and Proceed * Nezv Zealand In¬ 
stitute ,xxxvi. 34 sqq. 

③ Roth ，Ethnologiccil Studies atuotig the North-West-C^entral Qu^ensiand Abo- 
rigines ，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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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虽然并非都是由氏族定的，但大体上是这种情况。在婚姻 
仪式上，女方的父亲，抑或其长兄或某一男性近亲，正式将新娘交 
给新郎。这时，双方氏族成员也都在场。然后，新娘为新郎点上一 
堆火，表示对这种给予行为予以认可。” ® 在迪埃里人中，娶亲之事 
“都是由部落长老和酋长在与男方近亲商量后”来定的在有些 
部落中，年轻男子要想结婚，必须先得到酋长的允许。在达荷美， 
人们的说法 是：国 王为其臣民娶妻成亲，而父母对其子女则没有任 
283 何所有权。但是，我们不知道国王实际上是怎样管理男婚女嫁之 
事的。可以说，在每个民族中，择偶之事都是受习俗和法律控制 
的^>在有些情况下，诸如在实行夫兄弟婚、妻姐妹婚和交表婚义务 
的民族之中，配偶的选择可能完全不取决于个人的任何意愿。 

由于婚姻会将两个陌生的家庭乃至两个更大的亲属群体联系 
在一起，或是在两个友好的家庭或亲属群体之间建立新的纽带，因 
此，双方的父母或亲属都要在此事上发挥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贝斯特先生在谈及毛利人对男女婚配的严格监管时， 曾说： “这种 
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岀于部落的担心，他们要维护婚姻的门当户 
对，防止出身高贵的人与出身低贱的人通婚 ，以 保持高贵血统的纯 
洁，维护其后代的地位、名誉和尊严，防止高贵血统的 退化” ③当 
然’这种干预的力度取决于家庭或家长对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权威。 
例如，在科萨卡菲尔人中，做父亲的具有终身支配其全家人 （包括 
已婚儿子）的权力。在坎德人中，父亲是每个家庭中的绝对权威。 
只要父亲还在世，儿子就没有财 产权； 而且，所有儿子、儿媳及其子 


① Taplin, FolkLore of the South Australian Aborigines , p. 35. 

② Gason ， “Dieyerie ， &-C. in Jour. Ant hr. Inst, xxiv* 169. 

③ Best, in Trans, and Proceed. Neu' Zealand Institute, xxxv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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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都必须和父亲一起.吃饭，而饭则是由母亲来做的。做父亲的还 
往往给未成年的儿子娶成年女子为妻。麦克弗森上校 说：“ 从选择 
大龄女子做新娘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父母在这一奇特民族 
中所享有的至高权威。做父母的在儿子还小的时候，就可以从儿 
媳身上得到从事家务的宝贵劳力。从这点来看，做父母的这一选 
择显然具有功利的意图在坎德人以及印度的其他一些未开化 
部落中，即使儿子长大成人之后，也不能自己挑选配偶。我们从这 
里可以看出印度教的影响来。据说，在蒙达人中，年轻男女在选择284 
配偶上的自由，现在已不如过去大了。奥朗人似乎也有这种情况。 
在大多数蒙昧部落中，做父亲的对成年后的儿子显然已没有什么 
太大的权威性了，儿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娶亲结婚。有时，父母 
之所以包办子女的婚事，是由于男女之间没有什么来往。据拉 • 
弗莱舍先生说，在奥萨格人中，“除了近亲之外，年轻男女是不能交 
往的，甚至连彼此交谈都不允许。而且，家里对他们看管得也很 
严。这样，年轻男女就不能靠自己来确立自己的婚事，公开的求爱 
和谈情说爱也成为不可能的事。”父母要给儿子找的好媳妇，是在 
他们看来能成为贤妻良母的姑娘。 © 

在择偶方面，年轻女子往往比年轻男子更受制于他人。虽然 
我们就低等民族中的家庭权威这一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 
究，但我们还是可以断 言：在 大多数这样的民族中，女子在婚前一 
直是受父亲支配的，有时，父亲的权威还可持续到女儿结婚以后。 
但是，在很多民族中，女子的婚事必须得到母亲、兄长或舅舅的同 285 


① Macpherson ， Memorials of Service in Incha ， p. 7Q sq.. 

② La Fiesche，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xiv . N . S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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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意，而父亲则可能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 ，一 定要征得父亲或其他 
亲属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女子的出嫁是可以违背本人意愿的。即 
使在有些民族中，父母出嫁女儿并不征求她自己的意见，做女儿的 
也知道该怎样发挥自己的影响。我认为，那种以为低等民族的女 
子在自己的婚事上毫无发言权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 
在很多民族中，女子在择偶上的自由还是相当大的，这一点我们将 
在后面谈到。此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在有些民族中，女 
子还是主动求爱的一方。 

据博韦说，在火地岛的雅甘人中，女儿嫁给什么人，要由做 
父亲的来决定，女儿自己完全听从父亲的安排。但是，同样是这 
位旅行家也提到，那里的女子非常急于找对象，而且，使人吃惊 
的是，她们几乎总可以达到目的。关于雅甘人，托马斯•布里奇 
斯 写道： “女方常常对其丈夫有一种很深的反感，而且会离男方 
而去。如果女方总是对男方有一种反感，家人就会把她嫁与她所 
喜欢的人。”①科亚奇说，在奥纳人中，男女之间也有出于真正 
爱慕而缔结婚姻的。年轻男子有了意中人以后，便径直来到她住 
的小屋，默默地将自己的弓箭送给她，然后就退到附近某个地 
方，等待回音。姑娘要跟母亲商量之后，才做决定。如果她决定 
拒绝，就会派一个男孩子把弓箭送还 回去； 如果决定接受其爱 
意，就会亲自出面，带着弓箭去见那个求爱者。至此，他们就算 
结为夫妻了，不用再举行任何仪式。然后，新娘陪着新郎来到他 
的小屋。加拉尔:多也有过与此非常类似的记载，不过据他说，求 


① Bridges，“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Firelanders,” in A Voice for South A- 
merica ^ xlii.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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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者需要先征得女方父亲的同意，然后才能把弓箭送给姑娘。这 W 
些记载都不能证明某些人的这样一种观点 ，即： 火地女子对自己 
的婚事没有发言权。在巴塔哥尼亚的特维尔切人中，家长也从不 
强求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在巴拉圭査科地区的伦瓜族印第安 
人中，男女青年在择偶时，虽然也受到父母和朋友的一些影响， 
但都有自主选择的自由。据说，在瓜纳人中，“没有哪个妇女不 
满意自己的婚姻，她们并不需要其父母和公婆事先对她们将来与 
其未婚夫的共同生活做出任何具体安排。”①在 18 世纪时，桑切 
斯•拉夫拉多尔神父曾对圭库鲁人做过一些记述。他说，如果一 
个男子想跟某个女子结婚，他只须得到其父母和这个女子的同 
意，即可带这个女子回到自己的小屋。在贝尔梅霍河两岸及皮科 
马约河右岸，住着一支马塔科人。在他们那里，男女缔结婚约只 
需当事人自己同意即可，连父母都没有什么发言权。据肖梅神父 
说，在玻利维亚塔里哈西北的奇里瓜诺人中，男子想结婚时，就 
会送给心上人一些水果和猎物，以取得她的好感。然后，又在她 
住的小屋外放上一堆柴禾。只要她亲自取了柴禾，他们就可立即 
成为夫 妻了； 如果她一点儿也不动这柴禾，那么，这个男子就得 
重打精神，另寻佳人。厄瓜多尔的萨帕罗族印第安人中也有类似 
的仪式。据说，一个男子有了结婚的意向之后，就会进树林去打 
猎。回来的路上，他把猎物扔到意中人的脚下，然后又立即拿来 
足以够用的柴禾。如果这个姑娘亲自动手来烧烤这些猎物，就说288 
明她已经接受这个男子的求爱了。在阿拉瓦克人中，年轻男子有 
了意中人之后，先要确定自己不会遭到她的拒绝，然后，再去看 


① Azara ，Voyages dans I Amerique meridionale ^ ii*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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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母。在他和他们谈完话之后，如果姑娘把一些吃的放在他 
面前，这就表示，他的求婚已被接受了。而他吃了这些东西，就 
表示这桩婚姻确定下来了。在马库西人中，童年时尚未订婚的年 
轻男女可以自主选择对象。在沃佩人中，年轻女子总是可以自由 
选择丈夫的。只要男女双方都同意后，他们就可以结为夫妻。在 
这个民族中，女性享有极大的自由。“不论已婚或未婚，女子均 
可自由挑选、放弃、再挑选自己的配偶。” ® 在巴西中部的博罗 
罗人中，男女结婚并不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果有一方家长反对这 
一 婚事，双方家长便会开始一番打斗，败者出走他乡。在阿拉瓜 
亚河流域的卡拉雅人中，年轻男子求爱时，要亲自找姑娘的父母 
去谈，但是，他的求爱是否被接受，还要看姑娘本人的决定。惠 
芬先生在谈及亚马孙流域西北部的维托托人和博罗罗人时，曾 
说： “在每一例婚姻中，男女双方都有完全的选择自由。男方绝 
对是这样，女方（除了极少数以娶亲为目的而被收养的年轻女子 
夕卜）也同样是如此。 

在墨西哥的塔拉乌马雷人中，“年轻女子享有绝对的自由”' 
在惠乔尔人中，年轻女子一般也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年轻 
■男女结婚时都不征求父母的同意，虽说根据古老的习俗和某些人 
现在的看法，只有老年人才能为年轻人办好婚事。在莫基人中，年 
轻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择偶，而且据说，他们的婚姻大多都是 
出于爱情的结合。一般来说，在普埃布洛人中，“没有哪个女子被 
强迫嫁给她不喜欢的人，不管其父母可能认为这样一种婚配如何 


① Coudreau » La France equinoooiale ^ iL 174 $q. 

② Whiffen, North-West Amazons ^ p* 164. 

③ LumholtZt Unknoxvn Mexico » i,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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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 ®。 对于北美其他很多部落，诸如波尼人（在过去）、纳切斯 
人、阿利巴穆人和伊利诺斯人、肖尼人、奥马哈人、基奥瓦人，等等， 
人们也做过类似的记载。在达科他的希达察族印第安人中，“女子 
在选择配偶上有很大的自主权。有时，遇到有人来提亲或求爱，做 
父母的也极力想在是否接受的问题上影响女儿，但都是用说服的 
办法，极少用严厉逼迫的办法”在阿帕切人中，“女子在择偶上290 
是完全自由的。女方父母从不强求那些来求亲的人一定要被自己 
所接受。女子向求婚的人卖弄风情也是被充分允许 的。” ® 在奇佩 
瓦人中 ，一 般都是做母亲的为子女筹备婚事，在这方面，她们也不 
跟子女商量。但是，只有当事人自己都同意之后，他们才算结为夫 
妻。摩尔根说，在易洛魁人中，做母亲的在认为儿子到了适合结婚 
的年龄之后，就到处张罗着给儿子找一个与他在脾气秉性上相投 
的媳妇。摩尔根还说，做儿女的一直顺从于母亲的安排。但是，据 
18 世纪的一位作者洛斯基尔说，易洛魁人结婚都是出于当事人自 
己的自由意愿，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任何强制。佩罗说，在阿尔衮琴 
人中，年轻男子要先得到女方本人的同意，然后，男方的父母才跟 
女方家人提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西南腹地的利卢埃特印第安人 
中，任何男子都可在所谓“接触”舞会上走到他想娶的女子面前，抓 
住她的腰带或肩带。如果这个女子不想嫁他，就会把他推开，或是 
从那人手里把肩带拉回来。这时，这名男子就不得不悻然走开。 
如果她对这名男子有好感，这名男子就会抓着她的腰带或肩带和 
她一起跳舞。跳完舞之后，酋长便把结对成双的人叫出来，站在众 


① Bancroft,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546 n, 206. 

② Mathews, 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 of the Hidatsa Indians ， p. 52, 

③ Cremony ，Life among the Apaches^,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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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人面前。酋长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并说“某某人抓住了某某人”。 
如果这时女方还不摆脱开男方，他们就被认为结为夫妻了。在汤 
普森印第安人中，如果有人来跟女方的父母提亲，他们就会召集近 
亲开个会，讨论提亲之事。如果大家都认为男方很合适，就会征求 
姑娘本人的意见。据说，姑娘一般都会同意，而不愿违背亲人的意 
愿。在努特卡人、特林吉特人和卡尼亚格缪特人中，求婚者一定要 
征求姑娘本人的意见。关于拉布拉多半岛昂加瓦地区的印第安人 
和爱斯基摩人，特纳先生曾说，如果女方父母同意而姑娘本人不愿 
意，求婚的男子就会把姑娘强行抢走。但是，默多克先生在谈及巴 
罗角印第安人时 写道： “就我们的判断来看，只有当事双方都同意， 
才能结为婚姻关系。” ® 


在堪察加人、尤拉克人、叶尼塞人以及中亚、北亚其他一些未 
开化民族中，女儿出嫁时，父母差不多都要征求她们的意见。在阿 
伊努人中，如果未经自己选择，年轻人就可以拒不结婚。即使那些 
292 在童年时就已由父母订婚的年轻男女，对这门婚事也都有否决权。 
如果做父母的反对年轻人的婚事，年轻人就会以法律为依据结为 
夫妻，不需举行任何仪式。“而这种关系在阿伊努社会中是神圣 
的，并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尤卡吉尔人中，年轻人总是在将自 
己的婚事基本定下来之后，才派媒人去征求女方父亲的同意。虽 
说做女儿的很少违抗父母的意愿，但也不存在对父母之命的绝对 
服从。在科里亚克人中，“虽然从名义上说做父亲的有权将自己的 
女儿任意嫁给他人，但他不仅要和他的妻子以及长子商量，而且往 


① Murdoch，“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w Expedition，，，in Ann. 
Rep. Bur. Ethnol. ix. 411 ， 

② Batchelor ，Ainu and their Folk-Lore , p. 22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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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还要考虑女儿本人是否愿意。做女儿的在新郎的选择问题上违 


抗父亲之命或长辈之愿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的意愿并不能强加 
给女儿。这种态度在其神话中也有所反映。”①据帕特卡诺夫说， 
通古斯女子都有择偶的自由；如果做父亲的反对女儿所做出的选 


择，女儿就会和她挑选的丈夫一起私奔。 


在达迪斯坦，“从来也没有人对合法的爱情最终发展为婚姻 
表示反对，除非其中有一方属于较低的种姓”气在阿尔莫拉的 
菩提亚人中，年轻女子在被人追求时，“可有表示态度的充分自 
由” @ 。据沃德尔说，在尼泊尔，“婚姻差不多都是出自爱情。年 
轻男女相互熟识之后，常常都是自己求爱，并在恋爱的基础上结 
为夫妻。而在印度平原上生活的人当中，婚事都是由亲友操办 
的，新娘新郎在婚前很少有见过面的。”④我们曾经说过，在印293 
度的很多未开化民族中，婚姻都是由男女两方的家长包办的，但 
一般来说，男女青年似乎也有很大的择偶自由。他们往往是完全 
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婚事，即使这一婚事表面上是由父母包办的。 
有的父母在给子女操办婚事之前，也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往往听 
从他们的意愿。在马德拉斯管区内洛尔地区的雅纳迪人中，‘‘男 
女双方在择偶上都能感受到充分的自由，长辈只是对他们的意愿 
正式给与认可。”⑤在特拉凡哥尔的乌拉德人中，“人们要 用树叶 


① Jochelson, Koryak , p. 744. 

② Leitner, Results of a Tour in u Dardistan ^ \\i. 36. 

③ Shernng，“Notes on the Bhotias of Almora and British Garhwal，，，in Memoirs 
Asiatic soc. Bengal, i. 106. 

④ Waddell, Among the Himalayas p. 311. 

⑤ Ranga Rao，“ Yadanis of the Neiiore District，” in the Madras Government 
Museum's Bulletin-, iv.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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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娘盖一个小圆屋子，让新娘坐在里面。然后，村里所有合格 
的年轻男子都聚在这屋子周围，形成一个圆圈。新娘的父亲或其 
他男性近亲坐在不远处，手里拿着鼓，此外还有几个人拿着几件 
别的乐器，由此构成了整个阵势。……那些年轻男子开始围着屋 
子跳舞。他们每人都带着一根竹子，并把竹子朝屋子的方向扔 
去。这一活动要持续一个小时。最后，姑娘抓住谁扔的竹子，谁 
就成为这位隐身新娘的幸运丈夫。接下来要举办宴会，宴会之 
后，整个仪式就结束了。在印度南部伯尔尼丘陵地区的一支 
294 游牧部落——帕利扬人中，“女子有自主选择丈夫的自由。”②在 
尼尔吉里山区的巴达加人和科塔人中，据说男女双方同意，即可 
缔结婚姻。在奥里萨的一支山地部落——布伊亚人中，人们认为 
结婚应有两个基本 条件： 一是男女双方均应进入成年，一是“父 
母亲友不能强制，虽然他们有时可以提些建议。”③同样，拉杰 
马哈尔山区的索里亚人也要求结婚双方应“达到一定的年龄，应 
使自己感到满意”，因此，那里也就不存在什么婴儿婚在那 
加人中，“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爱情的基础上，自主成婚的。，，⑤在 
安加米那加人中，“选择权主要是在女方一边。”⑥在阿萨姆邦的 
一支讲藏缅语的民族——米基尔人中，据说，当新郎一行来到女 
方家之后，女方的父亲总要让自己的妻子去问问女儿，看她是否 


① Anantha Krishna Iyer ， Cochin Tribes and Castes^ i* 61 sq. 

② Dahmen ， “Paliyans，’，in Anthropos, iii. 27. 

③ Macmillan ， “Bhuiyas，” in Calcutta Review ^ ciii. 175. 

④ Bainbridge’ Saorias of the Rajmahal Hills，” in MemoiKs Asiatic Soc . Btfu- 
gaL ii. 56. 

⑤ Hodsont Ndga Tribes of Manipur^ p„ 87* 

⑥ Prain，Angami Nagas，’’ in Revue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 * v*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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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这个小伙子。如果传出话来说姑娘同意了，那么，男女双方 
的父亲就一起饮用新郎一行带来的啤酒及烈性酒。如果姑娘不同 
意，这酒就不能喝了。关于吉大港的山地部落，卢因上尉说，女 
子在选择丈夫这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如同我们英国女子一样 
大”①。 

麦克马洪说，在印缅边界的部落中，过去有一种骑士精神，这 
种精神要求人们一定要考虑到女性的意愿。在掸人中，只有男女 
双方相互同意，才能结为有效的婚姻。据说，在中缅边界的傈僳人295 
中，“年轻人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显然有一定的决定权。”②洛 
说:“ 在土瓦，克伦族青年总是以一定之规向女方求婚。女方同意 
后，双方一起宴请其亲友，这样就结为夫妻关系了。”③ 

在马来半岛的土著部落中，男女结婚，似乎一定要有女方的同 
意。据洛说，在萨凯人中，“年轻男子总是亲自去求婚。如果女方 
表示同意，他就会送给女方家人一些长矛、刀子和家用器皿作为礼 
物。” ® 马克斯韦尔还听说，在这个民族中，当一个男子想娶亲时， 
他总是先去找姑娘本人去谈，姑娘同意后，他才带上一些丛林中的 
土产，作为见面礼，去见女方的父母。据德•摩根说，萨凯族男女 
结婚，需要有女方本人及其父亲的双重 同意； 如果父亲已去世，则 
要有家庭中最年长者的同意。据诺克尔说，在曼特拉人中，“婚姻 
仅仅是男女当事人达成的一种相互间的协议。而只要他们在一起 


① Lewin ， y/ild Races o f South-Eastern India , p . 347. 

② Rose and Brown，“Lisu ( Yawyin ) Tribes of the Burma China Frontier ,” in 
Memoirs Asiatic Soc . Bengal iii . 263. 

③ Low , “Karean Tribes or Aborigines of Martaban and Tavai ，” in Jour . Indian 
Archipelago ^ iv . 418. sq . 

④ Ibid, iv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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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即足以被认可为夫妻了。” ® 另据布里恩说，“新娘和新郎要由 
部落中的一位年长者带领，来到一个大广场上。场地的大小，依这 
对意中人的力气大小而定。来到之后，由姑娘先跑，小伙子在后面 
追。如果追上了，他们就成为夫 妻了； 如果追不上，他就不能娶她 
了。有时，这种考验要指定在更大的场地举行，于是男女双方就在 
森林中一跑一追。据部落历史记载，这种比赛‘不是要比个谁快谁 
_慢、谁强谁弱’，而是要看哪个小伙子有羸得其意中新娘的好运。” © 
据马来人的记载，贝努亚人中也盛行一种类似的习俗。一桩婚事定 
下来之后，“双方的亲友聚集在新娘家。新娘乘坐一只带桨的独木 
舟，顺流而下。当新娘转过一两个弯之后，新郎则上另一只独木舟， 
去追新娘。如果追上，他们就可成为 夫妻； 如果追不上，这桩婚事也 
就吹了。” @ 这一记载是洛根转述的，他认为并不可靠，虽说也可能是 
以过去的一些传说为依据的。但是，斯基特先生则认为，从叙述的 
全部情况来看，这一记载可以被认为是基本无误的。 

据维尔肯说，在马来半岛，大多数婚姻都是经由男女双方相互 
同意而缔结的。莫什科夫斯基说，在苏门答腊的萨凯人中，如果一 
个年轻男子想娶某个女子为妻，他就会向女方的母亲提起，然后， 
做母亲的就会去问女儿是否喜欢这个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这 
事就吹了。在苏门答腊东部的另一支非马来部落一一阿基特人 
中，如果两个年轻人彼此相爱的话，他们不用举行多少仪式，就住 


① Knocker’ Aborigines of Sungei Ujong，”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xxvii. 

293. 

② Bourien, “Wild Tribes of the Interior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rans. 
Ethnol. Soc. London y N. S. iii. 81. 

③ Logan，“Orang Binua of Johore，” in Jour. Indian Archipelago , i.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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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起了。在马马克人中，“患相思病的男子只需要弄清楚他们所 
爱的女子是否同意嫁给他们，就可以了。”@在林德库马人中，据说297 
男女一旦打定主意结为夫妻，即会通知各自的父母，然后正式结 
婚； 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阻挠年轻男女结婚的事。巴塔人认为 ， BU 
使新娘是被卖给人家的，也得征得本人的 同意； 他们那里的女子很 
少被强制嫁给本人不接受的求婚者。在婆罗洲的山地达雅克人 
中，女子一直被允许“选择配偶，从没有人横加干涉”®。沿海达雅 
克女子在遇到有人求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 取舍； “一般 
来说，女方的父母都会同意自己女儿所做的选择，否则也就不会让 
她去见来求婚的人了。” © 在婆罗洲的一支丛林部落——普南人 
中，“长辈很少或从不为年轻男女包办婚姻。” ® 在西里伯斯的米纳 
哈萨人中，找对象“完全是两心相爱的事，从来不必取决于父母的 
赞同，更不用听从父母的意愿” ' 里德尔在谈及一些较小的岛屿 
时，也做过类似的叙述。 

在菲律宾的阿埃塔人（尼格利陀人）中，“当一个年轻男人在选 
定对象之后，他的朋友或父母就会向那个姑娘提亲，姑娘从不当即 
拒绝。然后，双方定下一个日子。那天早上，姑娘只身来到树林， 
或隐蔽起来，或不隐蔽，一切都随姑娘的意，而这又要看她是否愿 
意嫁给向她求婚的这个年轻人。姑娘进树林后一个小时，这个年 
轻男子开始去找她。如果能够有幸找到她并在日落之前把她带回 


① Sehneider, quoted by Speiser, ^Beitrage zur Ethnographie der Orang Mamma 
anf Sumatra/* in Archiv /. Anthrop. N. S. ix. 86. 

② Hornaday, Tivo Years in the Jungle , p. 445. 

③ Gomes ， Seventeen Years among the Sea Dyaks of Borneo, p. 120 sqq. 

④ Hose and McDougalK Pagan Tribes of Borneo, ii. 183. 

⑤ Hickson, A Naturalist in North Celebes ， p,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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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她父母那里，这桩婚姻就算达成了，姑娘一准会成为他的妻子。不 
过，如果他是一个人回到营地的，那么，他以后就不能再向这个姑 
娘求爱了。”®在海南的黎族中，子女订婚除了需要父母批准之外， 
便与父母没有任何关系了。男女双方本人的意向是决定婚事的唯 
一因素。在台湾的大多数蒙昧部落中，男女两性均有很大的婚姻 
自由。在曹人中，年轻的勇士选定对象后，要送给她一个用鹿角做 
成的 发卡； 女方如收下这一礼物，就表示本人同意嫁给那个年轻人 
了。在排湾人中，年轻男子带着柴禾和水来到女方家，把东西放在 
门口，如果姑娘如小伙子所希望的那样用了这些东西，那就表明， 
小伙子的求爱被接受了。 

在莫特洛克群岛，大多数婚姻都是由男女双方自由选择而达 
成的。在帛琉群岛与马绍尔群岛之间的奥利埃群岛，即使很多有 
钱的男子也得不到他想娶的姑娘，原因很简单 ：姑娘 不接受他的求 
亲要求。在马绍尔群岛的某些居民中，“婚姻取决于自由的选 
择。”®在马辛地区，求亲活动是由较长的一段同居期构成的。而 
且，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提出求亲的还是女方。做父母的显 
299 然很少有对子女婚事横加阻 挠的。 在马富卢山民中，以及在博加 
吉姆，女方的同意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新不列颠岛以及相邻 
的一些小岛上，也同样有这种情况。罗米利说，有的男子为娶亲成 
婚服了多年的劳役，最终可以把新娘带回家了，但新娘却可能不愿 
跟他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能向女方的父母索要他已付给他 
们的大量甜薯、椰子和甘蔗。在新嘻里多尼亚，“一位青年男子为 


① Proust de la Girondiere, Txventy Years in the Philippines ^ p. 271 
® Kotzebue, Voyage of Discovery into the South Sea , iii.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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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一个年轻姑娘，如果他不是头领，又不具有高贵血统，往往会遭 
到拒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一连进行多次，最终还是被拒绝的 
话，他也就只好保持独身了。如果姑娘同意他的求婚，这门婚事便 
即刻谈妥，不必举行任何仪式。做父母的并不过多'盘问，只是为他 
们祝福而已。”^在萨摩亚，女儿的婚事往往都是父母包办的，而且 
从来也不征求女儿的意见，但她们“有时也能按自己的意愿和感情 
进行选择”。而在上层社会中，有时，一个女性通过施展各种花招， 
使得三四个男子争风吃醋。过上好一段时间之后，她才正式宣布 
她的选择。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阿罗赖岛，“女子在选择丈夫时，要300 
坐在楼下。在她的头上方，从楼上地板的裂缝中伸下两三片椰树 
叶子，每片叶子的叶柄都由一个向她求爱的男子拿着。她每拉动 
一片叶子，就要问一问这是谁的。如果回话的不是她想嫁的那个 
人，她就松开手，去拉下一个，再下一个，直至找到心上人之后，才 
把他的树叶一下拉下来。这个手中树叶已被拉掉的幸福男子仍旧 
端坐着，而别的人则已悄悄离去。” © 马里纳估计，在汤加，大约有 
2/3的女子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嫁人的。在社会群岛，中下层妇女 
都有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丈夫的 权利； 至于上层妇女的情况，从埃 
苗人的一个酋长还要给他所钟爱之人一定钱财才能使其接受他的 
求爱这件事来看，她们有时也要求得到这样一种权利。在努卡希 
瓦，“妇女是很自由的，在某段时间内，她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方式 
选择自己的意中人。” ® 据特里吉尔先生说，在毛利人中，“有三种 
求偶方式，81^每年一度的狂欢舞会、亲友包办和自由选择。，，第一 


① Brainne, La Nouveile-Caledonie. p. 251. 

② Turner ， Samoa , p. 295 sq. 

③ Vincendon-Dumoulin and Desgraz, lies Marquises ou Nouka Hiva , 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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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种方式是在“游乐宫”举办正式集会时进行的，很多青年男女常在 
那里相互择偶。但作者又 说：“ 在需要巩固部落联盟或修好两大家 
族的关系时，是很难允许自由选择的。社会上层青年男女的自由 
选择，一般只发生在爱情故事之中。” ® 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 
了解的那样，即使男女双方的家人或氏族都很热衷于子女的婚事， 
人们还是需要征得姑娘本人的同意。汤姆森在谈到毛利人时写 
道： “童年时不曾订婚的女子，长大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配 
偶。谁的追求者多，谁就更有价值。一个女子一旦对某个追求者 
产生了偏爱，特别是在已怀孕后，她就会和这个男子一起回家，结 
为夫妻。” @ 麦克米伦 • 布朗先生提到，“在他们的各种传说中，有 
一个关于年轻人爱情的浪漫故事，说女儿在婚嫁上应有很大的独 
立性，不能听命于家人。” ( ^毛利人还有一句谚语说•.“卡哈瓦依鱼 
(一种很特别的鱼，爱选一种像其食物的鱼钩）要从很多鱼钩中选 
其最喜欢的，女子也要从很多男人中选其最喜欢的。” ④ 在査塔姆 
群岛的奠里奥里人中，一个女子， g 卩使父母不顾女儿本人的意愿已 
将她许给别人，但只要这个女子已有意中之人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的话，她通常都会按自己的主意行事的。 

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中，女子的婚姻似乎都是由人包办 
的。包办者或是其父，或是其他亲属，或是部落会议，或是某一头面 
人物。女子在自己的婚事上似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我们也听 
说，有的求婚者也征求姑娘本人的意见。此外，据说“昆士兰的卡比 


① Tregear , The Maori Race t p. 286 .sqq. 

② Thomson, Story of New Zealand , i. 177. 

③ Brown» Maori and Polynesian p. 67. 

④ Taylor, Te Ika a Maui , 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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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完全理解情书的功用。” $关 于纳里涅里人，塔普林先生说，尽管 
人们并不认为征得女性的同意是最重要的事，但还是觉得应当这样 


做。由于在澳大利亚的部落中私奔婚时常发生，而且这种婚姻也是 
一种被认可的制度，因此女性实际上所享有的选择自由，要比人们 
想像的大。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关于塔斯马尼亚人，据说人 
们总是用鲜花求爱，而且“女性有时也有否决权”。 ® 


在马达加斯加，在有的部落中，女子出嫁时从没有人征求她们 


的意见，男女的婚事往往由双方的家长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定。但 
也有一些部落，人们在择偶时是有很充分的自由的。例如，“在萨 
卡拉瓦人中，男女之间的婚姻都是由其本人缔结的，而并非出于父 
母之命。霍瓦人和贝齐略人也有这样的习俗。” ③ 在布须曼人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男女经由相互同意而结合的情况。麦考尔 • 希尔 
先 生说： “这里并没有什么结婚仪式，只要双方都同意 ，一 切就齐 
了。” @据一些较早时的作者说，在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中，如果要 
追求一个已长大成人而以前又不曾订婚的姑娘，那就不仅要有其 303 
父母的许可，而且也要有姑娘本人的同意。在霍屯督人的科拉纳 
氏族中，“当一个年轻男子爰上一个女子并想跟她成亲时，他就会 
和他的伙伴一起把一头牛赶到她的家门口。如果这个女子让人把 
牛杀了，这就表示她同意和这个男子结婚了，双方即被视为已婚之 
人。有时，要把牛赶到女方家三四次之后，她才答应结婚。”@冯 • 


① Mathew , Eaglehauuk and Crow t p. 114. 

② West, History of Tasmania , ii. 78 sq. 

® Walen, in Antananarivo Annual, no. viii. p. 54. 

④ Theal’ Yellow and Dark-skinned People of Africa south o f the Zambesi » 
47. 

⑤ Campbell, Travels in South Africa ， Second Journey , ii.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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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把霍屯督人和赫雷罗人做了一个对比。他说，霍屯督的 
年轻女子有权对求婚要求予以接受或拒绝，而在赫雷罗人中，做父 
亲的则有权不顾女儿的意愿把她任意嫁人。不过，他又说，赫雷罗 
女子有时也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婚事。在卡菲尔人中， 
妇女常常被强迫嫁给不喜欢的人，“但是，脾气特别好的卡菲尔女 
子显然大多都能摆脱其所憎恶的婚姻”，而那些有主见的、倔强的 
女子则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男人就是爱驯服这类人、教训这类 
人。 ® 在科萨卡菲尔人中，虽然都是由做父亲的给女儿选丈夫，但 
做女儿的如果坚决反对父亲的选择，就可以使婚约变成一纸空文。 
莱斯利先生在其关于祖鲁人的书中写道 ：“如 果以为父亲出嫁女儿 
也像他处置一头牛一样随便 ，一 样说一不二，那就错了。” © 在巴罗 
策人中，“自由女子，即不曾嫁人或被当作奴隶出卖的女子，是可以 
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的。” @ 在聪加人的姆富莫氏族中，“做父亲的 
304 极少强迫自己的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除非在有人逼债的时 
候。” @在“德属东非”的鲁伍马地区，结婚的决定权掌握在女子手 
中。在瓦孔德人中，女子“在择偶上有很大的自由”在桑戈人 
中，女子本人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女方父母想把女儿嫁给 
她自己不喜欢的人，女儿可以向酋长呼吁，而酋长在此事上的决定 
一般都有利于被嫁女子。在桑巴人中，当一个男子想娶某个女子 
时，他要先去贏得她本人的好感，如果成了，这个女子就会带他去 


① Kidd , The Essential Kafir , p. 220 sq. 

② Leslie, Among the Zulus and Amatongas , p. 194. 

③ Holub ， Seven Years in South Africa^ ii. 293 ， 298. 

④ Junod ， Life of a South A frican Tribe ， i. 103. 

⑤ V. Behr* “Die Volker zwischen Rufiyi und Rovuma，” in Mittheil. Deutsch. 
Schutzgebt vi.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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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自己的父亲，女方父亲的同意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做父亲的 
从不强迫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嫁给她自己不喜欢的人 D 在瓦亮人 
中，“女子在婚姻上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被动，大多数女子 
显然都要求父母征求自己的意见。有不少精心安排的婚事之所以 
成了泡影，仅仅是因为女子本人另有所爱。”沃伊勒博士接着 说道： 
“在这方面，白人与黑人之间没有丝毫的差别。” ® 在英属中非，“当 
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并得知她还没有订婚时，他首先要和这个 
女子达成某种协议，然后到女方所在的村子，把此事告知她的家 
人。除了她的父母之外，还要征求其所有亲属的意见，包括其祖父 
母、兄长等人，不过，首要的是其舅舅。如果他们都不反对，他才跟 
自己家的人说。” ® 

在东非的瓦吉里亚马人和瓦萨尼亚人中，结婚需要征得女子 
本人的同意。在阿坎巴人中，“如果一个年轻男子爱上一个姑娘，305 
他就会找着跟她说话，并最终说出想娶其成亲之意。如果她默许 
了，男方的父亲就会去见女方的父亲，问他是否同意。如果女方的 
父亲同意了，男方的父亲就会再来一趟，并送上两只羊，作为礼物。 
这样，婚事就定下来了。”@虽然有不少家庭都实行婴儿婚，但是， 

“在女孩长大以后，如果不喜欢这个预订的丈夫，仍可以拒不成 
婚”，尽管对方事先已支付了全部聘金阿基库尤人中也有这种 
情况。在他们那里，“女子的订婚完全是她自己的事。”如果在童年 
时即已由某一长辈或富人代为订婚（这种事时有发生），那么，在长 


① Weule. Native Li fe i?i East Africa , p. 306. 

② Miss Werner ，Natives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 , p. 131. 

③ Hobley* Ethnology of A-Kamba and other East A frican Tribes, p. 62. 

④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frica , p.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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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也不是非嫁那个人不可。劳特利奇夫人曾问酋长的正妻，应 
该给英国妇女讲些什么关于基库尤妇女的事，那位酋长夫人 答道: 
“讲两件事。第一，我们决不嫁给我们不想嫁 的人； 第二，我们愿意 
让我们的丈夫尽可能多地娶些妻子。” ® 在马赛人中，如果一个女 
子坚决不愿嫁给某个男子，她的父母也不会强迫她。据说，在乌干 
达的巴坦巴人中，女孩在15岁之前，对自己的婚事没有任何发言 
权，但是过了 15岁，就可以自己选择对象了。在巴干达人中，一个 
男子如果想娶某个女子为妻，就去找她的兄弟去提，再由她的兄弟 
去跟叔伯说，征求他的意见。不过，当叔伯的还会问侄女，看她本 
人是否愿意嫁给这个人。这样，她就可以有机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在尼罗河源头之一的姆波洛戈马河及其附近的小湖上，搭着一些 
水上茅屋。住在这里的是一支较小的班图部落——巴克内人。在 
306 他们那里，“女子有权决定是否接受男子的求亲。”在乌干达东方省 
的巴索加人中，女子也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 © 在乌干达 
的伦杜人中，“按照习俗的要求，年轻男子求婚要先向女方本人提 
出，女方同意后，再向女方的父亲提出。”^^在维多利亚尼安萨湖的 
塞塞群岛，“婚事是很好办的。女方把她喜欢的男子带到她父亲那 
里。如果这个女子已到了结婚的年龄，那么，下一步就是立即搬进 
她的新家。”然后，男方再来女方家，交上娶亲所需的牛。无论如 
何，这是过去的一种习俗。在靠近维多利亚尼安萨湖北岸的一个 

大岛-布武马岛上，住着巴武马人。在他们那里，“未婚女子享 

有很大的独立性，不受什么人的控制，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坎宁 


① Routledge,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 pp. 124. 125. 127. 

② Roscoe ，Northern Bantu , pp. 149, 211 sq. 

③ Cunningham, Uganda , 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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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先生 说：“ 在我接触过的民族中，做父亲的与女儿出嫁事宜毫无 
关系的，只有巴武马人。男子求婚，只需直接问他所爱的人是否愿 
意与他结婚就行了。如果女方同意，那么，这本身就是全部婚姻礼 
仪了。然后，这对男女便径直来到男方家里。女方同意男方求亲 
甚而, 暂住男家之后，也不告诉其父母她已有了丈夫 。” ©据艾敏帕 
夏说，在马迪人中，女子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伴 
侣。 据费尔金博士说，在舒利人中，女子在择偶上是有自己的发言 
权的。在丁卡人中，做父母的并不强制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 

在比属刚果的一支俾格米人一一巴图亚人中，做父亲的都允许 
女儿自由选择自己的丈夫。在瓦雷加人中，“很少有人向尚未与自 
己有过很好接触的女孩子求婚。”©在刚果河上游地区的博洛基人 307 
中，如果一个女子在童年时未由父母许给别人，那么，她便可以选择 
自己的婚姻。在班贡戈人中，缔结婚姻的一种最常见的方法，就是 
男女两人丛林相遇，男方向女方求婚，女方同意后，双双立即完婚。 
事后，男方与女方父母商谈婚事，再向其交付聘礼。女方本人的同 
意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格伦费尔说，在巴刚果人中，只要男女双 
方同意，一般即可成婚，“因此，有不少人的婚姻都是建立在感情基 
础上的。” @ 关于西非的黑人，温伍德 • 里德曾告诉达尔文，“虽然人 
们认为女人如果找男人成亲就不像个女人的样子，但那里的妇女， 
特别是智力较高的异教部落中的妇女，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们 
想要的男人。” ® 在尼日利亚讲伊博语的民族中，“女孩一到了六七 


① Ibid, p. 129. 

② Delhaise, Les Warega , p. 170. 

③ Johnston ，George Grenfell and the Congo y ii. 678. 

④ Darwin, Descent of Man, ii.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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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七八岁，就会有人来提亲，征求她自己的意见。如果她提出她不 
喜欢这个人，那么，她父亲就等着她什么时候自己选择对象了。再 
来的这个求亲者交付聘金后，做父亲的要从中拿出一部分，偿还第 
一个求亲者所付之钱。” ® 在奴隶海岸讲约鲁巴语的民族中，“做父母 
的不能强迫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但是，却可以阻止女儿招赘他 
们所不喜欢的人。……不过，如果女儿和那个男人私奔了，他们通 
308常也就不再多管其事了。” @ 此外，在讲埃维语的民族中，虽然女子出 
嫁一般都是由人包办的，而且也不问其本人的意愿，但是，谁也不能 
把女子“强迫嫁给她绝对厌恶的人”®。在象牙海岸的班巴拉人中， 
未经女子本人同意，不得将其嫁人。据说，在鲍勒人中，如果做女儿 
的对某人的求婚已表示同意，那么，做父母的也一定会表示同意，除 
非他们有反对这门亲事的特别理由。在巴亚人中，“当子女年龄还 
小的时候，做父母的往往便对他们的婚事做了某种安排……而事情 
的发展又常常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一旦发现子女已对自己的 
婚姻另有选择，也就不再强行干涉，除非发现他们的行为过于放 
荡。” ® 在喀麦隆的巴利诸部落中，婚姻的缔结或经由男女双方的自 
由选择，或经由双方父母的协议（有时在子女未出生时就已订亲 
了），或经由纯粹的买卖行为。在加那利群岛的古老居民中，男子一 
般是向女方的父亲求婚，再由做父亲的把这事转告给女儿。 

以上这些记载足以表明，在蒙昧部落中，女子在出嫁时，人们 


① Thomas ， Anthro poiogical Report on Ibo~speakin^ Peoples of Ni fieri a , iv. 
63. 

② Ellis ，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 p. 185. 

③ Idem ， Exve-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 p. 199. 

④ Poupon ， ** Etude ethnographique des Baya de le circonscription du M Bimou, M 
in L 'Anthropogie-t xxvi,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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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常常征得她们的同意，而且，这种做法往往还是习俗所要求 
的。当然，也有很多相反的事例。不过，就我收集的资料来看，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不 征求女子意愿的婚姻，要比征求女子意 
愿的婚姻少。从霍布豪斯、惠勒以及金斯伯格诸先生所编制的一 
个统计表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在他们的表中，结婚需要得 309 
到女子本人同意的，有103 例； 不需要的，有 81. 5例。就环境因素 
的影响而言，我们可以果断地说，在低等种族中，女子的择偶自由 
并不随其文化的进步而增长。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就处于 
经济文化不同阶段的各简单民族在女子出嫁时征求其意见的情 
况，做了一个百分比统计。在低等狩猎民族和食物采集民族中，这 
个百分比为71%;在髙等狩猎民族中为44%;在初级农业民族中 
为22% ;在低等牧业民族中为65%;在纯农业民族中为38%;在 
高等牧业民族中为86%;在饲养牲畜的农业民族中为 30 %。但 
是，这组数据中的第一个， g 卩关于低等狩猎民族的数据，并没有什 
么价值。它的依据 是：有 8. 5例需要女方予以同意，另有 21 例不 
需要这种同意。但是，前者中有3例，后者中有18例，均为澳大利 
亚的部落。就我所知，没有一个澳大利亚部落可以称得上是一定 
要有女性的同意才能成婚，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特别是作为防止私奔的一种措施。不过，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如 
果按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所采用的方法进行统计调査，那么， 

澳大利亚的众多部落当然是不能被当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在他 
们的统计表上，另三个否定例子说的是肖肖尼人、火地人和布须曼 310 
人。关于肖肖尼人，是否应将他们算作低等狩猎民族，还是很成问 
题的。而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一些说法，又很难证实有关火地女 
子和布须曼女子出嫁时不需要有本人的同意这一假设。我们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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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曾提及马来半岛的萨凯人和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而诸如这 
些在经济文化上与上述部落大体处于同一阶段的部落，我们的作 
者却没有注意到，至少是在此处没有提及。施密特神父在其通论 
俾格米人的专著中说，男女两性在择偶方面均享有高度的自由。 
事实上，这一说法可适用于所有或几乎所有低等狩猎民族，只有澳 
大利亚部落 除外； 这一说法还可适用于很多初级农业民族，他们与 
最低等的狩猎部落和食物采集部落是很难加以区分的。 

这样看来，如果把澳大利亚土著民族排除在外，我们就可以 
说，在最低级的蒙昧部落中，妇女所享有的择偶自由无疑要比在比 
较发达的蒙昧部落中更大。而且，这种择偶自由，在低等狩猎民族 
中比在高等狩猎民族中大，在初级农业民族中比在纯农业民族或 
饲养牲畜的农业民族中大，在低等牧业部落中比在高等牧业部落 
中大，在狩猎民族与农业民族中比在牧业民族中大。这一点，既可 
由我收集的资料所证实，也可由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所收集 
的资料所证实。虽然他们的基本结论与我的有所不同，但这是由 
于他们将澳大利亚部落也计算在内，而我是主张将他们单作讨论 
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解释前面讲到的这些事实呢？ 

显然，在低等民族中，做父母的在出嫁女儿时之所以不顾及她 

自己的意愿，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买卖婚。在低等狩猎民族中，择 

偶自由是与普遍不存在买卖婚这一情况并存的。当然，也有人可 

311 能给女方的父亲或家人送些小礼物，但这种小礼物不能被看作是 

真正意义上的聘礼。就处于经济文化其他阶段上的蒙昧部落来 

说，我从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编制的表中看到.•在69个实行 

买卖婚的案例中，不需要女子同意即可将其出嫁的有42例，只有 

27例需要有女子本人的 同意； 而在谈及是否需要女子本人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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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案例中，需要的有 94 例，不需要的有 59 例。由此可知，在不 


需要女子本人同意的案例中，有80%是实行买卖 婚的； 而在需要 
女子本人同意的案例中，只有30%实行买卖婚。从我自己收集的 


资料来看，不存在买卖婚这一情况与择偶自由这二者之间的并存 


关系就更为突出了。在上面提及的事例中，至少有130例都反映 
出，妇女的择偶自由似乎是很大的，虽然这些案例都没有明确指出 
女性的同意是不可缺少的。我只从其中的21个案例（占全部案例 
的16%)中发现真正买卖婚的明显迹象。但是，在以上计算中，低 
等狩猎民族也被一并收人，这就使得这个百分比有所降低，否则就 
会更高些。在择偶自由与事实上的买卖婚同时并存的案例中，大 
多 （21 例中有14例）均为非洲的部落，而在非洲的其他案例中，均 
不存在买卖婚的盛行，尽管男子也并不是白白娶到新娘的。 

还有很多观察家也明确指出，买卖婚与不顾妇女本人的意愿 
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东马 
利科洛岛，谁出价最高，做父亲的就把女儿嫁 给谁； 父亲出嫁女儿， 
最少也能得到10头猪。在苏门答腊的巴塔人中，有时，做父母的 
遇到有人出特别髙的价，就会违背女儿的意愿，把女儿嫁给此人。 312 
在吕宋岛三描礼士的尼格利陀人中，“做父母的总把女儿之身折为 
一定之价，只有当有人付了这笔钱之后，才让女儿出嫁。虽说做女 
儿的也可有一些择偶的自由，但父母经常施加压力，强迫她嫁给出 
钱最多的人。” 0 在阿萨姆和曼尼普尔南部边界的钦邦山区，做父 
母的实际是把女儿卖给人家做妻子的，他们一点也不考虑女儿的 
意愿。在西奈山的贝都因人中，由于盛行买卖婚，因此没有一个做 


① Reed, Negritos of Zambales ,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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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认为，在把女儿卖与他人之前，应征求一下她的意见。而据 
伯克哈特说，在东部平原的阿拉伯人中，如在埃内兹人中，“做父亲 
的从不收受嫁女的聘金，因此也能顾及女儿的意愿。” ® 在东非的 
卢旺达，女子如对某个前来求亲的不满意，不愿嫁给他，是可以向 
父亲说出的；不过，最后拿主意的还是她父亲，而父亲心中的天平 
总是偏向于出价最高的人。在东南非的聪加人中，一个女子嫁什 
么人，从原则上来说完全是由家里来掌握的。诚然，家里在做决定 
前，往往也征求她的意见，但是，只有在这家的男主人对这门婚事 
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时，他们才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应当把她嫁 
给某个男人，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强迫她接受这个男人。例如，有 
一个年轻的女子被家里人硬嫁给一个她根本就不喜欢的又脏又老 
的男人，这是因为20年来他们一直欠着这个人的债。”@在安戈尼 
祖鲁人中，女子原来是可以选择自己的丈夫的，但现在，做父亲的 
出嫁女儿，一般都不征求她的意愿。谁给的牛最多，做父亲的就把 
女儿卖给谁。在尼日利亚讲埃多语的大部分地区，人们似乎很少 
313 强迫某个女子嫁给她不喜欢的人。不过，据托马斯先生说，索博地 
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地的习俗似乎总是强迫女儿嫁给某个求 
亲的人。这可能是因为求亲者在交纳聘礼时往往支付很大一笔现 
金，而做父亲的既然贪财拿了别人的钱，要让他退还，那就相当困 
难了。” ® 据说，在达科他印第安人中，男子有时“是买妻成亲，买时 


① Burckhardt ，Notes on the Bedouins and Wakdbys , p. 149 sg. 

② Junod ，Life of a South A frican Tribe , i. 264. 

③ Thomas ，Anthropological Report on the Edo-speaking Peoples of Nigeria , 
i. 5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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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征求女方的同意 ”®。 关于波尼人，格林内尔写道 ：“在 过去， 
当他们还没有马的时候，当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狗、简陋的武器和 
一些衣服的时候，人们都是为爱情而结婚的。那时，男女青年结婚 
的唯一动因，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除非男女两家的社会地位相差 
悬殊，否则，人们是很少干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自从波尼人 
有了马，并开始积累财产之后，人们比以前富有了，日子也比以前 
宽松了，于是，就兴起了这样一种做法 ：当人 们想娶哪个女孩为妻 
时，便给她的直系亲属送一些礼物。送礼物的目的，是为了同管这 
个女子的人搞好关系。这一做法起初是想获得女方家人的好感， 
后来便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成为当然之事。最后，这种送礼 
的做法就变得必不可少了，如果求亲的年轻男子想得到女方家人 
的同意的话。” @ 据马修斯说，有些旅行家在谈到印第安人的“买卖 
婚”时，仅仅把它说成是将女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种对印第安 
习俗的描述是有偏颇的。“他们的这些描述，只适用于那些声誉最 
差的人在当今的一些不合常规的行为表现 。” © 据说，在克里克人 
中，如果一个男子想“以孩地古老而又严肃的习俗”娶某个女子为 
妻，他总是会正式提出求婚，尽力征得她本人的同意。④ 

那么，在低等民族中，经济文化的进步何以会损害妇女的择偶 
自由呢？现在，就让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我认为，经济文化的进 
步导致了买卖婚的发生，而买卖婚则会使妇女的择偶自由受到限 
制。买卖婚在低等狩猎民族中很难发生，在初级农业民族中也十 


① Mary Eastman, Dahcotah, p. 106. 

② Grinnell ，Story of the Indian, p. 41. 

③ Mathews. 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 of the Hidatsa Indians, p. 52. 

④ Schoolcraft * Archives of Aboriginal Knoivledge ^ v*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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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罕见，而在高等狩猎民族中，特别是在纯农业民族和饲养牲畜的 
农业民族中，就比较常见。此外，买卖婚在高等牧业民族中比在低 
等牧业民族中更为流行。买卖婚在高等农业民族中虽然也很常 
见，但整体上说来，在牧业民族中比在农业民族中流行更广。这样 
看来，买卖婚的发展是与对妇女择偶自由的限制同步进行的，二者 
之间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 意：在 农业民 
族中，买卖婚与择偶自由并存的情况相对较多；而在狩猎民族与牧 
业民族中，这种情况相对较少。从霍布豪斯教授的表中来看，在 
49个实行买卖婚的农业民族中，有24个（即47%)认为女子的出 
嫁应有本人的同意，另外25个则认为不必有这种 同意； 而在20个 
实行买卖婚的高等狩猎民族和牧业民族中，只有3个 （ g 卩15%)认 
为女子的出嫁应有本人的同意，另17个则认为不必有这种 同意； 
在兼有买卖婚与必有女方同意这一观念的27个案例中，有24个 
(即为89%)属农业民族，只有3个属于高等狩猎民族和牧业民 
族。从我自己收集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出与此非常类似的结果：在 
21个兼有买卖婚和择偶自由的案例中，18个（即87%)是农业民 
族，另外3个是高等狩猎民族和牧业民族；不过，在后一类的一个 

案例中，女性的择偶自由颇有些令人生疑，因此，农业民族所占比 
例似应为89%。 

315 但是，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妇女择偶自由的负面影响，除了源 

于买卖婚的兴起之外，我们还可以想到其他一些原因。由于财产 

的积累和贫富差别的出现，家庭对其成员的婚姻可能带来的利害， 

自然也愈趋关注。这样，做家长的就越来越不愿意让子女由着自 

己的愿望自由择偶了。据勒 • 瓦扬说，在霍屯督人中，谁第一个得 

到某个姑娘的青睐，谁就能得到她父母的赞同。他就此说道，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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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地方，在一个全无发财之念的地方，“做父 
母的决无任何一种反对子女爱其所爱之人盼动机。”®同样，.我们 
也听说，在莫基人（亦即米特梅萨一霍皮人）中，大多数婚姻都是爱 
情的结合，因为人们在贫富上没有什么差别，从家庭的角度来看， 
其成员跟谁结婚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存在着贫富差 
別，而遗产继承又是增加财富之重要来源的部落，情况就另当别论 
了。 

在讨论影响蒙昧部落妇女择偶自由的各种环境因素时，我们 
尚未谈到澳大利亚土著人。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低等狩猎部落 
不同，一般似乎不允许女子在婚事上有任何发言权。在他们那里， 

虽然男子求亲时也向女方亲属赠送一点猎物或武器，但并不存在 
普通意义上的买卖婚。舒尔茨曾谈到订婚的利益动机。有些当父 
亲的把自己小女儿许给比她大好多岁的男子，“因为这个女婿常常 
给他们送些猎物，这样，在岳父老了以后也能养活他们，因此受到 
欢迎。” ® 但是，澳大利亚女子在婚姻上受人强制的主要原因，显然 316 
还 在于： 婴幼订婚的风习格外 盛行； 老年人惯于占有最漂亮的女 
子；当地还流行用姐妹或其他女眷换得妻子的习俗，这样，无论这 
种交换是发生在婴幼儿期，还是发生在长大成人以后，女子都不可 
能对自己的婚事拥有发言权。这些习俗均与两种情况 有关： 其一， 
老年人实施着极为专制的 统治； 其二，除了用以亲换亲的方式外， 
年轻男子很难以和平的方式娶得妻子。因此，澳大利亚土著全然 


① Le VaiUant ，Travels from the Cape of Good-Hope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y ii. 67 sq. 

② Schulze, “Aborigines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Finke River ，，’ in Tram, and 
Proceed .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xiv.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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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妇女的意愿，是由一种具有地方特点的特定环境造成的，而不 
能被视为是一种比其他低等狩猎民族更原始的社会阶段的遗留 
物。其实，那些低等狩猎民族，在社会组织上明显落后于澳大利亚 
的一些最出名的部落。霍布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说，他们把澳大 
利亚土著人统统划归低等狩猎民族之类，还是颇有一番犹豫的。 
他们的这种犹豫，我不但也有，而且更甚。鉴于以上所有这些事 
实，我们无法赞同勒图尔诺的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即 ：在 一段很 
长的时期里，妇女出嫁时，根本没有人征询她们的意见。相反，我 
们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 与现今的澳大利亚部落以及其他很多处于 
较高文化阶段的蒙昧人相比，生活在原始时代的女子在择偶上要 
自由得多。 

这里还应当补充一点 ：即使 在有的地方，妇女的确没有从习俗 

中得到对于自己婚姻的发言权，她们也可以有办法阻止不合自己 

317 心意的婚配，或是解除强加给自己的婚姻。她们可以争取得到母 

亲或其他女眷的同情，让她们从中调停，使父亲改变主意。在科萨 

卡菲尔人中，新娘可以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将婚约变成一纸空文，其 

方法是在自己身上抹上大粪，这样，做父亲的就得退还男方娶亲所 

交的牛。这一习俗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人说过，但是我猜想，在其 

深处可能有某种迷信。摩洛哥的柏柏尔女子有时就以迷信为武 

器，来反对不合意的婚姻。在非斯城附近的艾特萨登人中，男方的 

母亲要由另外几位妇女陪同，到女方父母家中告诉他们，自 己的丈 

夫想为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做女儿的虽然不能就自己的婚事发表 

意见，却能影响此事的进程。如果她喜欢这个小伙子，就会身着漂 

亮的衣服，坐在男方母亲一行人的身旁，尽可能表现得妩媚动人； 

反之，如果她不喜欢这个人，就会说些在这种时候不该说的坏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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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气话，要不就是像参加葬礼的妇女一样，抓自己的脸，往身上抹 
牛粪。结果，由于人们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商谈的婚事会不吉利，因 
而商谈也就到此为止了。此外，在这个部落中，有的女子还在这个 
时候或是要举行婚礼的那天出逃，以拒绝别人所提的亲事。据说， 
在西非的某些黑人中，虽然做父亲的可以强迫女儿嫁给她不喜欢 
的人，但是，“此类婚姻麻烦甚多，而且到最后，男方都会把女方放318 
走。”®在加利福尼亚的奇马里科印第安人中，如果做父亲的把女 
儿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她就会咬那人的手，抓那人的脸，直至 
被那人休回家中。 

据了解，在很多民族中，都有这样一种常见的习 俗：做 女儿的 
在被父母强行嫁给某人之后，总是要跑的。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 
彭特科斯特岛，如果一'个女人从丈夫处逃走过很多次，也挨过好多 
次打，但仍改变不了她要跑的决心，那么，“她的父母就会把聘金退 
还给男方，而男方则会放其妻子回家”气在东北非的博戈人中， 
当一个女子被迫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之后，只要她逃跑3次， 
他们的婚姻就可以解除了。在刚果河上游的博洛基人中，“如果一 
个自由女子不想嫁给要娶她的那个男人，她就会坦率地告诉这个 
人，如果他一定要娶她的话，她就会逃跑的。如果男方不顾这一威 
胁，最终和女方结了婚，那么几天以后，女方就会跑到邻近的一个 
城镇里，撕破酋长的衣服，请求酋长的保护。然后，酋长就会把这 
件事通知给她的丈夫。不过，如果他要把妻子接走的话，就必须先 
付给酋长600根铜条 （39 先令），用以赔偿酋长被撕破的衣服。这 


① Nassau > Fetichism in West Africa , p. 8. 

② Speiser ，Tzvo Years ivith the Nativ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p. 23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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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做丈夫的还不允许妻子与她喜欢的人结婚，那么，做妻子 
的还会一跑再跑，而每跑一次，做丈夫的就得交出600铜条。一个 
聪明的男人在听到女方的第一次威胁时，就会引以为戒，而不会和 
她成婚。”©撕破酋长的衣服，是要让他来干预此事，但不知道这样 
做是否包含某种神秘性沮咒。在有些地方的摩尔人中，已婚妇女 
训要想脱离丈夫并强迫另一男子与她结婚时，往往就诉诸这样的诅 
咒。在摩洛哥中部山区的柏柏尔人中，我见到过这样一种习俗 ：一 
个女人若不愿再与丈夫呆在一起，就会跑到另一个男人的家里，抱 
住屋中的一根柱子不停地旋转（或是转动手磨），好像在磨东西。 
这时，这家的男主人，无论他是单身，还是已婚，也无论他有多少妻 
子，都必须娶她为妻。除此之外，他还要向她所拋弃的丈夫支付一 
笔赔偿费。钱的数额由各地习俗而定，在不同部落之间，乃至在同 
一 部落的不同分支之间，其数额都可能相差很大。以艾特萨登人 
而论，其数额可达500元。这种独特的习俗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 
念： 如有某个女人以这种方式跑到某个男人家里避难，他若不娶她 
为妻，就会有某种大难临头。这是因为，她一^抱住柱子旋转或转动 
手磨，就把一种神秘性诅咒附在这家男人的身上了。 

一个女子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或违抗父母意愿的情况下要想 
与自己的意中人结婚，经常采用的一种做法就是与这个男人一同 
320 私奔。这种做法固然说明，仅有男女当事人的相互同意并不一定 
就能成就一桩婚姻，但它同时也为这种不能成就的婚姻提供了一 
种补救方法。当男方因为家境贫寒，付不起娶亲要交的聘礼，或者 
由于并非女方过错的种种其他原因，因而不能以普通的方式和女 


① Weeks ，Among Congo Cannibals ,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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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结婚时，就会采用私奔的方式。在很多民族中，私奔实际上都已3 2 ! 
成为一种制度，它作为缔结婚姻的一种方式，或至少作为缔结婚姻 
前的一种准备措施，已为习俗所认可。但事后，男方往往还要补交 
聘礼，或送些礼物以抚慰女方的家人。在波尼人和西克西卡人中， 
只要在私奔之后即向女方赠送一些礼物，就可使婚姻合法化，使女 
方及其家人找回失去的面子。在查里人看来，私奔是不合规矩的， 
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但并不是一项无效的措施。“女方的父母会要 
求男方立即支付5卢比，并要求男方支付比通常更高的聘金。，’① 
不过，这些苛刻的条件还是比较少见的。在西非的庞圭人中，男女 
私奔后，男方会先把普通聘金的一部分，譬如一半，付给女方的父322 
亲，作为安抚；这样，他也会答应男方以后再支付剩余的部分。据 
说，在聪加人中，如果男方未能支付娶亲所需的聘礼，那么，他们婚 
后生的第一个女孩就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一“由这个孩子来支付 
其父娶其母的聘礼”拉图卡人也有类似的习俗，该部落位于苏 
丹边界上的英国辖区。在婆罗洲的达雅克人中，“如果一个年轻女 
子爱上一个男子，但女方的父母却不同意这门婚事，那么，男方可 
根据一种古老的习俗将女方带回自己村中。女方将按约定在河边 
与男方相会，然后登上他的船，一个手里拿一支桨，尽快划走。”等 
女方家里来追赶的人到了男方家里，男方便以好吃好喝相招待，使 
其满意而归。这样，他们一走，女方也就成了他的人了。③ 

在很多民族中，私奔行动本身即足以使这一对男女成为夫妻。 
在亚利桑那的哈瓦苏派人中，如果做父母的拒绝把女儿嫁给来求 


① Endle ，The Kachdris » p. 43. 

② Junod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i. 121. 

③ Brook Low，quoted by Ling Roth, Natives of Sarazvak , i.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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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人，而女儿又已同这人私奔，那么，“这事也就是这样了。该部 
落的伦理规定，男女一旦实行同居，做父母的就没有权利宣布婚姻 
无效了。而且，作为对这种不通人情的死硬态度的进一步惩罚，做 
父亲的如若善待这对年轻男女并满足其心愿本可得到的10元钱 
或等值的礼物，这下也没有了。在汤普森印第安人中 ，一 对男女 
私奔后，做父亲的即使把女儿追回来了，“也只能把她再交给男方， 
因为当地习俗已经宣布他们二人结为夫妻了” @ 。据玛丽 • 伊斯 
门说，达科他人有两种婚 姻：一 种是买妻成亲，一种是私奔成亲。 

323 在他们那里，“私奔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事。如有一对男女跑了，那 
么，当他们再回来时，人们就应给予谅解，无论他们是第二天就回 
来，还是6个月后才回来。”@在达科他的希达察印第安人中，男女 
私奔后，如果在草原上呆上一周左右后，又回到村里来了，那么，有 
什么麻烦通常也就都消除了，而且，这对男女也就被认为是结婚 
了。不过，“人们还是认为这种婚姻不太体面，因此，人们对私奔成 
亲的和经父母同意而成亲的，有不同的叫法。” ® 奥马哈人认为，如 
果一个女子与她相好的人私奔了，无论是做父亲的，做兄长的，还 
是做叔伯的，都没有理由大动肝火。如果有人为此事而生气，人们 
就会嘲笑这个人。他们认为，如经女子同意，男子即可与她私奔， 
而不论她是本部落的，还是外部落的。在科里亚克人中，如果一个 
女子违背家人的意愿，跑到她情郎家里去了，那么，“她的父母就不 


① James, Indians of the Painted Desert Region , p. 228 sq. 

② Teit，in Memoirs American Museum Nat. Hist, voL ii. Anthropology, i. 

324. 

③ Eastman, Dahcotah ； or, Life and Legends of the Sioux arround Fort Snelling ， 
p. 103. 

④ Matthews, op. cit. pp. 53 ， 167 ，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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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她回来，因为她是自愿走的” ®。 在阿尔莫拉地区的菩提亚人 
中，男女私奔后，如一同正式进食了象征某种仪式的食品，那么，女 
方的亲人就迟早“得接受这一无可改变的现实” @ 。在印度南部的 
穆杜瓦尔人中，如果一对男女想结婚，却得不到其家人的同意，他 
们就会跑到丛林或洞穴中去，不过，也会常常回村里来，从同情他 
们的人那里拿些粮食和其他吃的东西。等到家人因他们私奔而产 
生的怒气平息下来之后，“他们就会悄悄地回到村里来住，像夫妻 
一样生活”气吉大港山区的查马人也有私奔成亲的。做女儿的 
和人私奔后，其父母可要求男方将自己的女儿送回，但只限于3 
次。“如果这个男子对女子情深意切，又成功地完成了第4次私 
奔，那么，他就可以达到与女方结婚的目的了。” ® 在马赛人中，不 
时会发生这样的事 ：女孩 一到了结婚的年龄，就离开和母亲同住的324 
小屋，跑到情郎那里去了。这时，往往是由女方的父亲出面，派一 
些小伙子拿上棍棒，去把女儿找回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男方就 
会和女方一起跑到树林去，并威胁说，如果有人想把他们拆散，他 
就要奋力进行抵抗。“而等他们在树林里吃完一头牛之后，他们就 
会立即返回村中。这时，他们不用再举行任何仪式，即被承认具有 
夫妻关系了” 

私奔婚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澳大利亚诸多部落中那么 
频繁，那么合乎实际需要。据豪伊特说，在库尔奈人中，除了极少数 


① Jochelson, Koryak p. 744. 

② Sherring, in Memoirs Asiatic Soi . Bengal, i. 108. 

③ Thurston, Castes ami Tribes o f Southern India ^ v. 94. 

④ Hutchingson ，An Account oj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p, 97 

⑤ Merker, Die Masai ^ p. 4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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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外，男子“娶妻成亲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征得女子本人同意之 
后，和她一起潜逃。因此，婚姻都是以私奔的方式取得的”。私奔婚 
的起因在于娶妻甚难。而巫师的职责就在于协助年轻男女私奔。 
同时，巫师的介入也使这一做法得到了认可。如果男女双方属于不 


得通婚的近亲关系，他们的私奔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不是这 
样，男方即可把那个与他一起私奔的女子留在身边，至少在一定情 
m 况下如此。男子往往还得为此而同那个已与女子订婚的男人打斗 
一番; 如女子已经嫁人，则要同她的丈夫打斗一番。有时，连双方亲 
属也会参加进来，打斗的规模也就会更大。无论是哪种情况，打斗 
的结果都将决定私奔的男女能否获准呆在一起。在温巴约人中，男 
女私奔后，“女方的父亲和兄弟就要去找，而男方则不得不答应他们 
用木棍打自己的头部。在这之后，有时，这对男女就可以在一起了。 
不过，也有时候，女方的男女亲眷还要再跟男方的男女亲眷打斗— 
番在沃拉罗伊部落中，有这样一种 习俗： 如果某人掠他人之妻 
私奔后，他就必须“与女方的众亲属对阵，那些人个个手持长矛，而 
他只有一根长矛用以防身，还要把他们都打倒”。如果他通过了这 
一神判，且身体完好，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女人。 ® 在距昆士兰 
马里伯勒50英里内的某些部落中，年轻男女私奔后，男方必须与女 
方家中所有要管这事的男人较量一番，与此同时，女方也会受到自 
家人的严厉鞭打。不过，他也可以给女方的亲戚和她的未婚夫送些 
礼物，与他们和解，以期放人。在有些部落中，男女私奔后，男方为 
了留住女方，还不得不让出自己家的一个女子，用以交换。不过即 


① Howitt ,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194. 

② Ibid ，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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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如此，他也还得与人家较量一番，或是经历通常所需的一场神判。 
在新南威尔士的尤因人中，男女相爱并私奔后，如能在外一直呆到 
孩子出生，那么，人们就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了。如果男方再能以自 
己的姐妹交换新娘，那就更是什么事都没有了。还有些部落也有这326 
种情况。男女私奔后，只要女方生了孩子或是怀了孕，男方就可以 
把女方留下来。在维多利亚的古尔本部落中，“男女得以私奔后，只 
要在灌木丛中一起度过两夜一天，避开女方所属部落的假装搜 寻”， 

男方即可携带女方回到自己的部落。 CD 此外，男女连续私奔数次之 
后，也可使其婚姻变为合法。 


当我们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转而谈论在文明发展上高出一 
筹的民族时，我们就会看到，父亲的（或父 母的） 权威以及子女对父 
亲（或父母）的孝敬已达到顶峰。在古代墨西哥，尽管做主人的在 
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下，不得贩卖表现良好的奴隶；但是，做父母 
的在其贫困之时，却可以随意卖掉其子女，以补一时 之需。 克拉维 
格洛曾说过，子女从小就生活在对父母的敬畏之中，乃至他们长大 
了，结婚了，仍不敢在他们面前发表意见。下面是一个阿兹特克人 

对他儿子的一段 劝说： “要尊重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父母。 

要服从他们，尊敬他们，侍奉他们。有些坏孩子，就像没有理性的 
野兽一样，既不孝敬父母，不听他们的教诲，也不接受父母的规劝。 
千万不能学他们的样子。谁若步其后尘，谁就不会有好下场，就会 
不得好死，要么就会被野兽吃掉。” © 年轻人很少能自己选择妻子， 


① Blandowski , quoted by Wilhelmi , in Trans. Roy. Soc. Victoria, v . 179 

② Clavigero ，History o / Mexico , i.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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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因此，不经父母或其他亲属批准而缔结 
327的婚姻，实在是少而又少。谁若敢于自己找对象或不经父母同意 
而结婚，谁就会受到惩罚，被看作忘恩负义、没有教养、离经叛道。 
据托克马克说，人们有这样一种 信条： 谁要是这样做，谁就会受到 
天灾人祸的惩罚。班克罗夫特先生说，在危地马拉人中，“如果说 
哪个年轻男子在婚事上没有让父母做主或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 
而是自己悄悄找好了对象，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听到的是， 
由于子女对父母都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因此从未有过此类丑 
闻。” ® 在尼加拉瓜的大部分地区，年轻人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包办 
的； 而在某些独立的城镇中，女子则是从参加宴席的年轻男子中选 
择其丈夫的。在古代秘鲁，印加帝国的皇帝帕査库提曾批准过一 
条法律，规定男子在25岁之前应遵从和侍奉 其父； 未征得自己父 
母和女方父母的同意，不得 结婚； 未经双方父母同意的婚姻是无效 
的，由这种婚姻所生的子女是非法的。不过，据说当父母的也征询 
男女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与此类似的观念，在旧大陆的文明民族中也曾盛行一时，甚至 
可以说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孔夫子教导说，在一个人的所有行为 
中，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在对父母的孝敬中，最重要的是对父亲 
328 的敬畏。在对父亲的敬畏中，最重要的是把父亲同天联系起 
来。” ® 不过，孝敬父母乃人之本分这一观念却并非始于孔夫子。 
早在孔夫子之前，这一观念就已在中国人的心中牢牢扎根了。而 


① Bancroft ,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i. 666. 

②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 iii. 476. 参见《孝经》圣治章第 九： “ 子曰： 天地之 

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 
也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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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时至今日，这一观念仍支配着中国有关家庭的立法。父亲乃是 
一 家之尊，做儿子的即使结了婚也仍旧受到其父的管束。中国的 
古代法典确实禁止为父者杀死或出卖自己的子女，但是，只有在极 
大的案件中，国家才过问一家之长与其家人之间的事。至于贩卖 
儿女的事，实际上也是许可的。无论什么人，也无论其年龄大小， 
只要其父母或家中长辈尚在，或者说，只要他们离得不远，他就不 
能在自己的婚事上自作主张。这些监护人的权力是极大的，他们 
可以为离家在外的晚辈订婚，而即使这个晚辈已在外自行订婚，到 
头来也得遵从这种包办婚姻。这种制度常常导致这样的情况发 
生： 已订婚的男女，在结婚之前，几乎是互不 相识; 新郎只有在婚礼 
上，才第一次窥见妻子的面容。在朝鲜，新郎在举行婚礼这天以 
前，是不会见到新娘的 ，一 切准备工作都是由男女双方的父亲操办 
的，而当事人自己则毫无表达意见的机会。 

在日本，父亲的权威过去也像在中国那样大。日本的习惯法中 329 
有一条既定 原则： 儿女的婚姻必须经过父亲的同意，而他们本人则 
往往无从表达意见。大宝律令中的家户法规定,男女结婚之前，应 
征得祖父母、父母和其他亲属的同意。根据日本新民法的有关规 
定，结婚除了要有同住一处的父母的同意之外，还必须有结婚者本 
人的同意;男子年满30岁，女子年满25岁时,则不再需要征得父母 
的同意。但事实上，男女之间的婚姻往往还是由双方父母包办。 

在古代迦勒底，为父者对其子女也拥有很大的权力。至于母 
亲的权威，霍梅尔认为，也同父亲的权威一样大；而梅斯纳则断言， 
要比父亲的小，其理由是 :人们 很少在法律上看到儿女与其母亲在 
继承问题上的关系。据后者说，女儿岀嫁，要由父亲做主；女儿无 
从对父亲的选择表示任何异议。正如科沙克博士所说，人们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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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女子的婚事时，不是用“嫁人”，而是用“被嫁人”。我们还听 
到，做儿子的虽然可以自主纳妾，但若不经父亲同意，就不能缔结 
330有效的婚姻。不过，父亲干预儿子婚事的权力是否一直持续到他 
死，我们尚不清楚。至于做父亲的对儿子所拥有的大权，则可以从 
以下两点看出 ：其一 ，儿子若违抗父命，父亲可卖其 为奴； 其二，根 
据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为父者不仅可以把其女儿，而且可以把其 
儿子作为人质抵债，只是不能任意与其子女脱离关系。 

古代希伯来人非常强调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这一点非常 
明显。这一条不仅被列为“十诫”之一，而且其位置仅次于对于上 
帝的义务。做父亲的为解自己之难，可以卖儿 卖女； 还可以把子女 
交给债主，以作抵押。做父亲的不仅有权任意将女儿嫁人，而且还 
可以把女儿卖作婢妾，只是不能卖给外族人。儿子娶亲，也要由父 
亲来选择。不过有时，为儿子择妻是母亲的事。而且，没有迹象显 
示儿子在婚事上对父母的这种依从，到他多大时为止。不过，依据 
后来的犹太法，只要结婚双方均已成年，父母的同意即不再为法律 
所要求。但是，据梅尔齐纳说，由于以色列人一向非常尊重父母， 
因此，“未经父母同意就缔结婚姻的事乃是十分罕见的例外。”① 

331 韦尔豪森在谈及古代阿拉伯人时曾说，给女子订婚的，是其监 

护人，即她的父亲、兄长或从兄。不过，“心慈的父母当然总要问问 
女儿是否想嫁给这个求亲的人。”@根据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如果 
女儿尚在父亲的管治之下，那么她的出嫁则无须得到本人的同意。 


① Meilziner » The Jewish Law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f p. 69 sq. 

② Wellhausen, “Die Ehe bei den Arabern，” in Nachrichten von der Konig. Ge- 
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ottingen f 1893, p. 431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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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乃斐派和什叶派中，如果女儿已到成年期，做父亲的不经女儿 
同意即将其嫁人的这一权力也就中止了。不过马立克派却并非如 
此。在这一教派中，做女儿的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不再受到父亲 
的管治 ：一， 父亲已 去世； 二，父亲虽仍在世，但已明确给女儿以自 
由； 三 ，女儿已出嫁（如果她在成年期之前即已嫁人而后来又已离 
婚，或者在男方家居住未满一年时已离婚，且不曾圆房，则不在此 
列）；四，根据一些法学家的意见，女儿已年满30岁。如果一个女 
子已不再受到父亲的管治，那么，在为她缔结婚姻时，则必须得到 
她本人的同意。表示同意的方式，可以是直接的表述，但如果女方 
是处女，也可使用暗示。表示同意的暗示方法可以是微笑，也可以 
是大笑。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巴勒斯坦的很多地332 
方，做父母的出嫁女儿，往往都不跟她商量。不过，沙漠贝都因人 
“则与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完全不同，做父母的任由自己的 
女儿对所提亲事表示自己的态度”1在阿拉伯北部的埃内兹人 
中，父母出嫁女儿，都要征求她本人的 意愿； 人们从未想过做父母 
的会强迫把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在麦加，虽然人们认为做女 
儿的就应当根据父亲的意愿行事，但强迫女儿嫁给某某人的事还 
是很少发生的。伊斯兰教中的各教派都主张，男儿进入成年期（指 
年满15周岁以上）后，即可自主订婚，而不必征求父亲的同意。虽 
然做父亲的自然有权包办其未成年子女的婚姻，但法律还是规定， 
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得造成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倘使做父亲的有任 
何可能伤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则这种行为即被视为违法，法官 
有权进行干预，以阻止此行为的 完成； 如已完成，则宣布此行为无 


① Robinson Lee ，Witness of the Wilderness 9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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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过，事实上，在摩洛哥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不少做父母的还 
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给儿子包办婚姻，即使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也 
还是如此。而且，习俗也要求做儿子的遵从父母的意愿。凡是男 
女间严禁往来的地方，诸如在大多数穆斯林地区，父母对儿子婚事 
的干预，从儿子方面看来，都很难说是一个负担，因为他可以轻而 
易举地离弃自己不喜欢的妻子。至于对女子来说，要从她并不认 
识的求婚者中选择其一，也不是一件易事。 

在古罗马人中，对于一家之父来说，“其家人统统没有法律权 
333利，其妻子和儿女如同其牛马、奴隶一样。” ® 做父亲的不仅拥有对 
其子女的审判权（包括将其处以死刑的权利，只是要有正当理由）， 
而且还可以随意把他们卖掉。甚至已成年的儿子及其子女也要接 
受这一家之父的管治。在没有“书面契约”的婚姻中，做女儿的即 
使结婚以后，也仍要受到其父或监护人的管治。无论是做儿子的 
还是做女儿的，要结婚，就必须要有这“一家之父”的同意。这一规 
定是十分严格的。直至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统治时期，如果父 
亲有精神病，而其子女又仍在他的管治之下的话，其子女就不能缔 
结合法婚姻，因为这样的父亲无法对子女的婚姻表示意见。 

亨利 • 梅因爵士和其他一些人曾提出，罗马人的父权乃是原 
始雅利安父权的遗存。但是，他们却拿不出明显的例证来说明，在 
其他所谓雅利安民族中，也曾普遍实行过这种不受限制的父权。 
有一位古代法学家 说过： “我们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力是罗马公民所 
特有的。其他国家的人对其子女并没有我们这样的权力。”©在希 


① Mommsen ， History o f Rome ^ i* 74. 
@ Imtitutiones, i.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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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人和条顿人中，做父亲的有权遗弃其未成年的子女，有权卖掉子 334 
女以应急需（只要他们尚在其管治之下），也有权自行作主出嫁女 
儿。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也拥有罗马的一家之父对其各种年龄 
的后代所实行的那种统治权。希腊妇女常常被嫁给她们不认识的 
男人。 在希腊，以及在所有条顿民族中，父亲对儿子的管治，一到 
儿子成年离家，即行中止。儿子成年后，也可自己选择配偶。但 
是，按照习俗的要求，条顿人在这样做时，应征求家人的意见。 

在印度，虽然父亲或父母在印度教中一直有着很大的权威，但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种罗马式的父权曾在印度历史上大行其道。 
在吠陀时代，做父亲的似乎只有在能够保护家人、供养家人之时， 

才是一家之长。到父亲年迈体弱之后，则是任其饿死。麦克唐奈 
和基思坚持认为，虽然在印度做父母的也常常给子女安排合适的 
婚姻，但男女青年可能仍有很大的择偶自由。对于齐默尔所谓须 
有父亲同意才能结婚的说法，他们也认为是缺乏明确依据的 。一 335 
些比较晚近的圣书规定，父母有权出让、出卖和遗弃儿子，因为“人 
是由经血和精液所形成的，父母是因，子女是果”。但是，任何人不 
得出让和收养独 生子； 女人不经其夫同意，也不得出让自己的儿子 
或收养他人的儿子。 ® 而另一些圣书则说，“出让、领养及买卖孩 
子的权利是不被承认的”气还有的说，父亲拋弃儿子，应被国王 
罚以600“钵 那”； 但儿子因犯罪而失去种姓者，则不在此列。根据 
《摩奴法典》的规定，女子可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丈夫，但这位立法 
者不赞成“少女与其所爱之人的私自结合 ，这种结合产生于爱 


① Vdsishtha , xv. i. sqq. 

② Apastamba, ii. 6 ， 13, 11. 


753 




欲并以色情欢快为目的”由父亲出嫁女儿的四种结婚方 

式-梵式 （ brahma ) 、天神式 ( daiva ) 、仙人式 （ Srsha ) 和生主式 

(pr 幻郎 atya ) ， 都是神圣幸福的结婚方式 ® ，通过这四种结婚方式 
所生的儿子，在有关吠陀的知识上能岀类拔萃，为有教养者所尊 
崇，而且定能长命百岁。而由买卖、自主结合、强行绑架和偷盗所 
结成的另外四种婚姻，则是应当受到指责的婚姻，而通过这几种结 
婚方式所生的儿子，定是凶残的，虚伪的，仇视吠陀和圣法的。那 
罗陀认为，女子的出嫁，应由下列人负责 ：第一 ，由其 父亲； 第二，由 
其兄长，但要有父亲的 授权； 第三，由其 祖父； 第四，由其 舅舅； 第 
五，由父系亲属或母系 亲属； 第六，在上述几种人都不在的情况下， 
如果母亲有能力做其监护人，则由母亲将其 嫁人； 第七，如果母亲 
无此能力，则改由其远亲执行。假如上述任何一种人都没有，姑娘 
336 就得求助于国王，请他恩准，让自己去找个新郎。无论做父母的在 
法律上有哪些详尽的权利，对于子女来说，最紧要的义务则是孝敬 
父母。一个人有三个规范师，即特别受尊重的长者，他们是 •.父 亲、 
母亲和宗教导师。一个人必须永远服从这三位规范师。他所做的 
一切都必须使他们满意，对他们有益。任何未经他们许可的事，他 
都不得去做。“只要敬重这三者，一个人所应当做的就都做了 ◊这 
显然是一个人最高的义务，其他都是从属的义务。” ® 这样一种情 
感，在现代印度教徒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W. H. 斯利曼爵 士说： 


① 参阅《摩奴 法典》 ，第三卷第 32 节，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7页。 

② 《摩奴法典》为四大种姓规定了八种结婚方式，“梵式”等四种是最好的方式。 
详见《摩奴法典》第 3 卷第 20 — 4 2 节（商务 I 982 年版第 56—58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6 年版第 “一 4 3 页）。一一译者 

③ Lazvs 0 / Manu , ii .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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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世界各地，要数印度社会各阶级的男子对父母最为敬 
重了。”至于做女儿的义务，自出嫁之日起，就完全转向其丈夫和公 
婆了。 ® 根据印度教徒现在的习俗，“女子出嫁，必须得到父母的 
同意；男子第一次娶亲，也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而父母的意见往 
往都是得当的。” © 当地的一位作者写道：“信奉印度教的青年对于 
给他娶亲的任何提议都必须保持一种完全漠然的态度。一经他的 
父母、祖父母、叔伯或兄长做出任何安排，他就必须从义务感出发， 

俯首听命，履行婚仪。” @ 

根据俄国古代的法律，做父亲的对其子女拥有很大的权力，不 
过，不能把儿子卖为奴隶。巴龙 •冯. 哈克斯特豪森曾于1861年 337 
解放农奴之前写道 ：“家 长制的治理方式以及家长制情感与组织， 

至今仍在俄国人的生活和习俗中充满活力。做父亲的对其所有子 
女均有无限的权力，而做母亲的则对其女儿拥有这样的权力。”④ 

做儿子的，即使成年后，也要受父亲的管治，直至他自己的儿子也 
已成年，或者已轮到他当这一家之主。我们已在前面说过，俄国有 
一种普遍的习俗，即做父亲的要给年龄还小的儿子娶已成年的女 
子为妻。据说，在波兰古代，也是由做父亲的给儿子挑选新娘。据 
博吉希奇教授说，在南斯拉夫，做父亲的权力不像在俄国那么大。 
但是，做儿子的也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向某个女子求亲。在克 
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年轻人自己找媳妇是十分罕见的事。 
至于女子所享有的择偶自由，当然就更少了。 


① Sleeman ，Ramb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Official, i. 330 sqq. 

② Steel* Law and Custom of Hindoo Castes^ p. 162. 

③ Jogendra Nath Bhattacharya, Hindu Castes and Sects , p. 12. 

④ V. Haxthausen, Russian Empire, ii. 22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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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曾说过，在高卢，一家之父对其妻子和儿女拥有生杀予夺 
之权。 M . 德•朱班维尔说，根据早期克尔特法的规定，父亲的权 
力可一直持续到其死亡，如同罗马的情况一样。但是，他所引述的 
材料却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在古爱尔兰，做儿子的在正式独立 
之前，一直要受父亲的管治。但是•一个人究竟到什么年龄即可独 
立，则不太清楚。威尔士的法律还提到，女子除了可由父亲嫁人 
夕卜，还可由其亲属嫁人。女子的婚姻似乎并非完全由他们支配，但 
338 从理论上说，女子也不曾享有完全的自由^ 

在欧洲，那种老式的父权已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制度。在这 
种制度中，父亲对子女所曾拥有的大部分基本权利都已被剥夺了。 
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话来说，这一制度最深层的意义就在于“父权 
即义务”。® 

早在异教时代，罗马人的父权就已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实，远 
在基督教尚未成为罗马国教之前，人们即认为子女的生命如同父 
母的生命一样神圣。亚历山大•塞维鲁已将父亲惩罚子女的权利 
限于轻微的惩戒。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连又剥夺了父亲将生来自 
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权利。在查士丁尼制定的法理中，做父亲的 
不能强迫子女与某人成亲。但是同时，父亲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的 
发言权仍旧得到坚决的维护 ：凡在 父亲管束之下的男女，无论年岁 
多大，想要缔结有效的婚姻，仍必须得到这位一家之主的同意。可 
是，教会法却采纳了这样一条原则：未经结婚当事人同意，不得缔 
结任何婚约。与査士丁尼法不同，教会法将结婚视为一种圣事，它 


① Encyclopedie methodique , Jurisprudence ， vii. 77, art. Puissance patern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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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新 郎新娘不论多么年轻，缔结有效的婚姻都不必征得其 父母挪 
或监护人的同意。教会不赞成未经本人同意的婚姻。在它看来， 
未经本人同意的婚姻乃违法的婚姻，而非无效的婚姻。教会法的 
这些规定也影响到行政立法。公元560年，克洛泰尔一世颁布了 
一条法令，禁止违背妇女意愿的强行婚嫁。而根据克努特法，亦不 
得强迫任何女子嫁给她所不喜欢的人。自10世纪以来，盎格鲁- 
撒克逊人在男女订婚时都无条件地要求征得女方本人的同意。在 
大陆国家，很多早期的条顿律书也同样规定 ：禁止 违背女子的意 
愿，将其强行嫁人。英国的世俗法律虽然把“监护权和婚姻”视为 
所有权的重要部分，但或多或少还是默认了教会法中有关有效婚 
姻不必经过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规定。中世纪后期，德国妇女已 
可以不经父母同意而嫁人，只是要冒丧失继承权的危险。《施瓦本340 
箴言》作为教会思想的忠实回声，也曾提出：年轻男子年满14岁， 
即可不经父亲同意而自行 娶妻； 年轻女子年满12岁即可结婚，而 
且即使未经父母同意，其婚姻也仍属有效。但是，民众在情感上似 
乎是与这样的婚姻相抵触的，他们还是要求婚姻应当经过父母的 
同意。乌尔里希•冯 • 利希滕斯坦在其《女子读本》中 说:“ 女子若 
已失去父母，即应采纳亲戚的意见。如果女子自行嫁人，她就会在 
耻辱中生活。” 0 还有人试图让教会修改有关的法律，但未获 成功。 
在特兰托公会议上，此事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已明确肯定下来。 

路德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改革者对此另有一番见解。他们提 
出：婚姻的缔结若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即应被视为无效，除非事 
后已得到父母的同意。这一原则后来渐渐为新教诸国的大多数立 


① Weinhold , Die deutschen Fraun in dem Miitelalter i i.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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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所接受，但也做了一些修改 ：只有 在具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才能拒绝父母的意见；父母在必要时可以代作主张。在罗马天主 
教诸国，教会法中的这一条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其立法者 宣布: 
婚姻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方能 有效； 如遭父母拒绝，不得申请结 
婚。1556年，法国的亨利二世宣布，未成年人未经长辈同意而缔 
结的婚姻均为无效。后来的立法朝这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年龄不 
川满25岁者未经父母同意而缔结的婚姻，是无 效的； 缔约者年龄在 
25岁至30岁之间的，其婚姻有效，但可能失去继 承权； 缔约者年 
满30岁的，则必须根据“三尊重法令”，预先将结婚的事告知长辈。 
而直至1907年之前，根据法国“民法”，不满25岁的男性和不满 
21岁的女性，未经父母同意，不得结婚。 

一般说来，在法国和其他一些拉丁国家，罗马人关于父权和孝 
道的观念在整个中世纪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得到某种程度的 
延续。 M ■伯纳德说，在11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父亲的品格“处处 
受到崇敬，子女的孝顺处处受到赞扬和褒奖。在有关骑士的故事， 

父亲总是令人敬重，儿子总是彬彬有礼，从不嘲弄他人。 . 与封 

建贵族相比，父亲在人们心目中更加威严，更加神圣和不可侵犯。 
做儿子的无论多么有权有势，都不敢冒犯父亲，父亲的权威在他眼 
中总是与君王之尊混在一起。” ® 博丹在16世纪后期写道，虽然君 
主支配臣民，师父支配徒弟，长官支配士兵，但只有父亲的支配权 

才是自然所赋予的，“父亲是至高无上的主-宇宙万物之父一~- 

的真实形象。”©迪 • 韦尔说，我们应把父亲看作地上的神。我们 


① Bernard, quoted in Spencer's Soci'o/o^jy , p. 3S 

② Bodin, De republican i. 4,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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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利公爵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到，在法国，那个时候的孩子未经 
许可，是不能坐在父母面前的。德•龚古尔兄弟在谈到18世纪法 
国贵族和上流社会妇女的状况时，曾说 :“一 般青年女子离开学校 w 
之后，父母即令其嫁人，组成新的家庭。婚姻往往由父母当作家庭 
事务来处理。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地位、金钱和门当户对。在将这 
些权衡一番之后，便断然作出决定，无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 

根据法国现行的法律，年龄在21岁以下的男女，若无父母的 
同意，则不得结婚。如父母意见相左，则取父亲的 意见； 如父母中 
有一人死亡，则取生者的 意见； 如父母均已死亡或均已无法表示意 
见，则由祖父母代行其责。年龄在21岁至30岁的男女，结婚仍须 
得到父母的同意。不过，如果父母不同意，可以由公证人进行调 
解。如果父母在30天内未表示意见，则可径直结婚，而不再需要 
其同意。在荷兰，年龄不满23岁的未成年人，未得父母（或父亲） 
同意，不得 结婚。 同时，30岁以下的男女结婚，也要向父母提出正 
式的 请求； 不过，如果父母不同意的话，再过三个月仍可结婚。在 
意大利，不满25周岁的男子和不满21周岁的女子在结婚时，必须 
得到父母或父亲或双亲中在世一方的同意。不过，如遭拒绝，还可 
向法院申诉。在奥地利，年龄不满24岁的未成年人，若没有父亲 
的同意，就不能缔结有效婚姻。在德国，未满21岁的私生子女结 
婚，必须得到母亲的 同意； 而同年龄的婚生子女结婚，则必须得到 343 
父亲的 同意； 如果父亲已故，则由母亲代行其职责。此外，年龄在 
21岁以下的瑞典人和20岁以下的瑞士人，在结婚时也要得到父 
母的同意。 


① de Concourt, La Femme au dix-huitieme siecle ^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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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至1753年之前，根据当时的习惯法，已达到法定结 
婚年龄 （男 14岁，女12岁）的未成年人，在结婚时即使没有得到父 
母的同意，其婚姻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 1753年，哈德威克勋爵 
颁布了一个新的婚姻法，宣告此种婚姻无效。根据英格兰现行法 
律，“年龄在21岁以下的男女，只要不是鳏寡，结婚时就必须得到 
家长的同意。如果父亲尚在世，应征得父亲的 同意； 如父亲已死 
亡，应听监护 人的； 如无法定监护人，且母亲又未改嫁的，则应听母 
亲的。总之，一定要征得家长对其婚姻的同意，除非没有能够行使 
这种权力的人。” ® 当然，未成年人未经必要的同意，也并非不能缔 
结有效的婚姻。要使婚姻有效，既可由教堂发布婚姻预告或颁发 
婚姻许可，也可由婚姻管理登记部门颁给结婚证书。但是，违反上 
述规定的一方却可能由于这粧婚姻而失去财产上的全部权益。而 
在苏格兰，即使是未成年人，只要即将进人成年期，那么，没有父母 
或监护人的同意也可以结婚。美国的习惯法也没有受哈德威克婚 
姻法的影响，因此，根据这部习惯法，未成年人未经父母同意而缔 
结的婚姻也同样是有效的。“成文法中虽有规定禁止为未经父母 
344 或监护人同意而结婚的未成年人举行婚庆活动，但这些规定大多 
不包含婚姻无效的条文，因此，尽管婚姻当事人可能会被课以罚金 
或受到惩罚，但这种不听父母之言的婚姻还是有效的。” © 在欧洲 
的很多国家里，做儿女的在婚事上若未按法律的规定和父母的要 
求征求父母的同意，则其婚姻 无效； 而在其他国家，这种婚姻虽不 
致无效，却可能导致继承权的丧失。 


① Earl of Halsbury, Laws of England , xvi. 296. 

② Bishop ，Nexv Commentaries on Marriage , Divorce, and Separation i.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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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结束本章的话题之前，还应当再探讨一下父母对子女 
婚姻的干涉权是何以产生的。这种干涉有时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 
子女本人的利益。 

首先，父母的权力显然基于子女幼小时父母对子女的自然优 
势以及子女的不能自助。出于相类似的原因，做女儿的即使长大 
以后，也仍旧生活在父亲的管治之下。再者，父母作为子女的生养 
者，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拥有对子女的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 
父亲之所以被视为子女的所有者，似乎是因为父亲首先是母亲的 
所有者。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义务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在某种 
程度上乃是起源于子女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天然感情以及子 
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此外，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不 
同于单纯的感情）也大大加强和扩展了父母的权力。做儿女的从345 
小就惯于仰头看父母（特别是父亲），把父母看作比自 己髙大 的人。 
这种情感本身就具有一种持续存在的倾向，即使父母年事已高，仍 
能经久不衰。这是因为，这种孝敬之情不仅基于父母较强的身体 
和技能，而且也基于父母较多的知识和智慧，而在体力衰退之后， 

这后一方面的优势仍能保持。勒鲁瓦-博利厄说过，“在俄国人中， 

父母的权威还得到宗教情感和敬老习俗的支持 . ‘白发与智慧 

同在，智慧与权利同在， 一 很多民间谚语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 
同，但说的都是这样的意思。”①易洛魁人也说：“长寿与智慧常相 
伴。”®在西非各地，老年人都被视为“懂得很多的人”。在没有文 


① Leroy-Beaulieu, The Empire of the Tsars and the Russians, i. 489. 

② Loskiel, Hi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United Brethren among the Indians in 
North American 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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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民族中，老年人在习俗和宗教方面都被视为唯一的权威。在 
澳大利亚，老年人之所以备受崇敬，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 
某些神秘仪式多有一种迷信式的敬畏，而这些仪式仅为老年人所 
知；再有，就是老年人有丰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年轻人只能一点 
一滴地学到。里弗斯博士认为，在美拉尼西亚，老年人所拥有的巫 
术法力是他们在社会中所占支配地位的根源。在东非的恩贝人 
中，“老年人只是凭借其丰富的迷信知识，才得以维持他们在热血 
青年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年人常常把某些巫术标记送给武士 
们，以使他们相信，他们在战场上的生死福祸全都掌握在圣人的手 
心里。老年妇女往往也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法力。尽管一般妇女 
都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巫婆的影响却几乎和巫师一样大。 0) 老年 
346 本身就可以唤起人们的一种神秘的敬畏之情。摩尔人就认为，男 
人老了成圣人，女人老了成恶灵。二者都具有某种超自然的法力。 

人们对于亡人的某些观念 ，饵影 响到他们对于正在走向生命 
尽头的老年人的态度。据报道，中非某些部落的人为求得老人死 
后对他们的保佑而对老人关怀备至。一位传教士在东非曾听一位 
黑人怀着对一位老年人的敬意说 ：“我 们将照他说的去做，因为他 
就要死了。”尼亚斯人是很利己的，即使尊敬老人也是为了自己，因 
为他们希望老年人死后能保佑他们，帮助他们。中国有一种观念， 
认为亡魂会随时干预人间的事务和人的命运，或是对人有好处，或 
是对人有坏处。因此，这种观念要求人们“尊重人的生命，善待弱 
者、老人和病人，特别是当他们快要进人坟墓的 时候” (2)。 对老人 


① Chanler , Through Jungle and Desert , pp. 247 ， 252. 

②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 ii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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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敬与对死者的崇拜往往被人们一并谈及，这就向我们提 示：两 
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但是，在这种情况中，要确切地说出何 
为因何为果，是不可能的。虽说对死者的崇拜首先是源于人们对 
死亡的神秘感，但一个人生前所受到的尊敬显然也影响到他的亡 
灵所受到的敬奉。 

在具有古代文明的民族中，对父母的孝顺与宗教信仰之间尤 
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和日本，对父母的尊敬几乎构成祖先 
崇拜的一部分。关于以色列人，菲洛 • 朱迪厄斯曾说过，孝顺父母 
在“十诫”中的位置仅次于人对神的义务，这是因为父母介乎于神 
性与人性之间，且二者兼而有之。由于他们都是有生也有死的，因347 
而分明具有 人性； 又由于他们能够生儿育女，创造生命，因而分明 
具有神性。父母之于子女，正如上帝之于 世界； 父母是“看得见的 
神”。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中含有明显的宗 
教性质。在穆斯林看来，违抗父母之命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与偶像 
崇拜、谋杀以及在圣战中开小差同属极恶之列。依照古代印度人 
的观念，父亲、母亲和宗教导师等同于三吠陀， g 卩等同于三大 神：婆 
罗门、毗湿奴和湿婆。一个人如果不尊敬他们，就不能从宗教仪式 
中得到任何好处。反之，“通过敬母，他可以达到现实世界；敬父， 

可以达到诸神的 世界； 敬重并听从宗教导师，则可以达到婆罗门的 
世界。” 0 在希腊文献中，多处把子女孝敬父母等同于人对神的义 
务。古罗马人认为，父母与神同样神圣。在俄国，父亲与沙皇“均 
被认为拥有得自上天的某种神权，反抗父亲即是亵渎神明”©。根 


① histitutes o f Vishnu ， xxxi. 9 sq 
@ Leroy-Beaulieu, op. dt. i.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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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句斯拉夫格言的说法，“父之于子，有如人间之神。 

在具有古代文明的民族中，父亲还被赋予祭司的职能。甫斯 
特尔•德 • 库朗日说，在古代，“父亲不仅是一个强人，一个有权让 
348人听从的保护者，而且还是祭司，是继承先世、延续后代之人，是神 
秘崇拜仪式和神圣祈祷经文的传导者。整个宗教都集于父亲一人 

夕岛，，② 

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无疑在于人们把父母的诅咒和祝福看得特别重。以色列人认 
为，父母（特别是父亲）可以通过诅咒或祝福来决定子女的命运。 
的确，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十诫”之五中给予孝顺子女的回报，最 
初乃源于父母的祝福。我们还可以在《便西拉智训》中看到这一古 
代观念。其中讲道 ：“说 话做事都要敬重你们的父亲，这样你们就 
会得到他的祝福。父母的祝福会使子女家业兴盛，父母的诅咒则 
会使其断子绝孙。” ® 摩尔人有一句谚语 ：“如 果圣徒诅咒你，父母 
可以 相救； 如果父母诅咒你，圣徒则不会相救。”换句话说，父母的 
诅咒比圣徒更有威力。 

关于“父母祝福则兴，父母诅咒则亡”的观念，在古希腊是很盛 
行的。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说 :“无 论是神，还是有悟性的人， 
都会劝告人们敬重自己的父母。……如果一个人家中养有老父老 
349 母，那么，就让他考虑到这样一点 ：父母 比任何神明更能赐福给他。 
父母就坐在炉台边，只要他真心侍奉他们就行了。……传说中谈 
到，俄狄浦斯在受到儿子的羞辱之后，对他们进行了诅咒。诸神听 


① Maine t Disserfations on Early Law and Custom , p . 243, 

②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e antique » p. 306, 

③ Ecclesiasticus ， iii. 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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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并批准了这些诅咒。阿明托耳一怒之下诅咒了他的儿子福尼克 

斯，忒修斯也诅咒了他的儿子希波吕托斯。这种对子女进行诅咒 

的事是不胜枚举的。从这些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 点：诸 

神是很注意倾听父母的这种请求的。父母对儿女的诅咒要比别人 

对他们的诅咒更有威力。我们可以设想 ：当子 女羞辱父母时，诸神 

可以听到这些做父母的 祷告； 而当子女善待父母时，诸神不是也可 

以听到充满喜悦之情的父母虔诚地恳求诸神赐福于子女的祷告 

吗？诸神不是也会满足他们的请求吗？……因此，如果一个人能 

够得到父亲、祖父和其他老年亲属的帮助，他就有了最灵验的偶 

像，能为他求得神的赐福。” ® 我们可以想像，父母的诅咒和祝福所 

具有的效力，最初被归于这些词语本身的巫术 效力； 而他们的复仇 

女神，也像宾客、哀恳者和乞丐的复仇女神一样，仅仅是他们在遭 

到虐待和怠慢时所发诅咒的人格化身。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正如350 

在其他一些类似的情况中一样，诅咒或祝福之得以实现，后来又被 

看作是神灵在起作用。据柏拉图说，“正义的使者涅墨西斯，，总是 

在监听子女对父母发出的不逊之辞。赫西奥德也说过，如果有人 

责骂年迈的父母，“宙斯本人就会震怒，并最终给他以严厉的惩罚， 

作为对其错误_行的报复”®。显然，罗马人的亲神 （divi paren - 

tum ) 也像他们的客神 （dii hospitales ) — 样，是人格化的诅咒。据 

说，“如果儿子殴打父亲，父亲只要一喊叫出声，儿子就会被亲神毁 
灭 。，呦 

在俄国的贵族家庭中，做儿女的都对父亲的诅咒怀有极大的 


① Plato ， Leges, xi. 930 sq. 

② Hesiod, Opera et dies, 331 sqq. 

③ Servius Tullius, in Bruns, Fontes Juris Romani an tiqu ,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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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乡下人至今仍相信 ：男女 结婚如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会触 
怒上天，灾祸临头。有些南斯拉夫民族认为，如果做儿子的不按父 
亲的遗愿去做，父亲的灵魂就会在坟墓中诅咒他。塞尔维亚有句 
格言，叫做“不敬长者，就不会得到救助。” 

很多未开化民族也认为父母的诅咒和祝福具有很大的法力。 
在刚果河下游地区的土著人中，做子女的很害怕父亲的诅咒。在 
西非的姆蓬圭人中，“年轻人最避忌的就是老年人的诅咒，尤其是 
他们所尊敬的父亲的诅咒。” ® 在南迪人中，“如果做儿子的在大事 
上不听父亲的话，父亲就会用自己的皮斗篷严厉地抽打儿子。这 
351 种惩罚相当于一种最严厉的诅咒，据认为可使儿子致命。在这种 
情况下，只有给父亲送上一只羊，才能求得他的宽恕。”②巴雷亚人 
和库纳马人都确信 ：做任 何事，如果没有得到老年人的祝福，就都 
会流于 失败； 而老年人发出的每一个诅咒都具有毁灭性。在博戈 
人中，人们在未得到父亲或主人的祝福之前，从不贸然雇人干活儿 
或把人辞去，也从不洽谈生意或缔结婚约。在赫雷罗人中，“当一 
位酋长感到自己末日临近时，就把儿子都叫到床边，为他们祝 
福。” @ 

父母的祝福和诅咒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威 力呢？ 原因之一， 
无疑在于老年的神秘性以及死亡的临近。据认为，凡是老年人，都 
有一定的能力，使自己的意愿，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得以实 
现。这并不仅仅是父母所独有的。而且，据认为，人越是在行将就 
木之时，这种能力也就越强。据比特纳说，赫雷罗人只认一种祝 


① Wilson, Western Africa » p. 393. 

② Johnson, Uganda Protectorate , p. 879. 

③ Andersson* Lake Nga?ni,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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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即父亲临终时躺在床上所做的祝福。根据条顿人的观念，一个 
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所发出的诅咒，才是最有威力的诅咒。这种 
观念在古代阿拉伯人中也很盛行。以色列人也认为，父亲在决定 
子女命运好坏上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在他末日将至时，表现得尤为 
明显。但同时，由于父母在家庭中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因而自然 
受到尊敬，他们的祝福和诅咒之本身也是具有功效的。这种以较 
高的地位而对诅咒效力产生影响的情况，可以从某些事例中清楚352 
地反映出来。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复仇女神对家中年幼者冒犯年 
长者的行为都要进行惩罚，即使在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但是， 
年长者对年幼者有什么做得不当的，却不受此惩罚。摩洛哥的阿 
拉伯人说，丈夫的诅咒如同父亲的诅咒一样有威力。汤加群岛的 
居民认为，“如果诅咒者的地位低于被诅咒者” ，其诅 咒则不会发生 
效力。 ® 至于在有些地方，做父亲的同时还是家庭祭师，这样，他 
的祝福和诅咒也就更有效力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考察过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父权何以 
在古代国家格外突出。巫术观念和宗教信仰虽然对父权的产生具 
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其反作用。假如做父亲的 
在家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那么，子女们也就不那么急着寻求他 
的祝福，也不那么害怕他的诅咒了。因此，还是 亨利. 梅因爵士说 
得对： 父权产生在前，对父亲的崇拜产生在后。“如果做父亲的在 
世时不是家中最显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不是最可畏的 人物） ，那 
么，他死后又何以会受到比别人更多的崇拜呢？”©我们应当看到， 


① Mariner, Account of the Natives of the Tonga Islands ， ii. 238 

② Maine^ Dissertations on Early l^auu and Custom ,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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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组织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在文明发展 
的较低（但并非最低）阶段上，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氏族具有压倒一 
切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各家的家长便只能拥有非常有限的权威。 
但是，正如我在其他著述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当氏族和部落统一成 
一个国家时，这种情况就变了。这种新出现的国家倾向于削弱并 
353 摧毁氏族制度，而与此同时，家庭纽带则得到加强。在早期社会 
中，家庭与氏族之间似乎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氏族纽带如果特别 
牢固，就会削弱人们的家庭 意识； 而如果氏族纽带松弛，家庭意识 
就会增强。因此，格罗塞博士的推论是不无道 理的： 做父亲的只有 
在继承了原属于氏族的权威之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长”。 

不过，国家虽然在其早期曾以削弱氏族的办法加强了家庭纽 
带，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出现了不同的倾向。当国家的活力变得 
越来越强的时候，当各个家庭的人为了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越 
来越走近的时候，当家中的年轻人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在经济上越 
来越独立于父母的时候，家庭便又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此外，由文 
明不断发展所产生的其他一些因素，也对父权的衰弱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这些因素包 括：祖 先崇拜的消失，某些迷信观念的衰微， 
以及宗教影响的衰落。最后，还有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这就 
是全国各地的人越来越相互同情。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是不能 
听任做儿女者的自由牺牲在为父者的专横统治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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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等民族中，人们一般都不会无偿地允诺一桩婚事。在大多数 
情况下，男方必须给新娘的父亲或新娘的其他亲属一些补偿。补偿形 
式不一，或是以亲换亲，或是服以劳务，或是赠与这样那样的财物。 

柯尔先生曾经 说过： “澳大利亚男人娶亲，几乎不外三种途径， 
一则是娶亡兄之妻，一则是以姐妹换亲，再则就是在年长时以女儿 
换亲。” ® 豪伊特博士也做过类似的陈述 ：“我 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 
这样一种大胆的、概括性的 断言： 在这些未开化部落中，男子娶亲， 
须以自己的女性亲属相交换，有时也可能采取继承（兄终弟及）' 
私奔或掠夺的方式。……不过，就笔者看来，最普遍的做法，似乎 
还是各家父母以女儿相交换，给儿子娶亲。在有些部落中，则是青 
年男子自己出面，以各自的姐妹或其他女性亲属进行交换。我们 
须知，在这种情况下，用以相互交换的，不仅包括亲姐妹，而且还有 
同族姐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以亲换亲的习俗虽不一定见诸 


① Cur ，The Australian Race , i. 107, 

② 亦称“夫兄弟婚”或“转房婚”，即在兄长亡故之后，由其弟续娶寡嫂。这种婚俗 
流行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之中。 一一 译者 

③ Howitt，‘On the Organisation of Australian Tribes，’ in Trans. Roy. Soc. 
Victoria ♦ vol. i. pt. it. 115 sq. 


769 



澳洲全境，却也流行甚广，这一点已为研究不同部落的诸多作者所 
35 5 证实。据塔普林先生说，在南澳大利亚的纳里涅里人中一个女 
人如果白白嫁给一个男人，而不曾换来别的女人，就会遭到众人的 
耻笑”；那些没有姐妹的男子，如果想娶哪个女子为妻，就往往要向 
她最亲近的男性亲属购买让与权。 ® 

在托雷斯海峡西部诸岛上，娶亲的通常方式就是交换“姐妹”， 
这里所说的是亲属分类意义上的“姐妹”。交换女子为妻的做法在 
基瓦伊巴布亚人中也属通例，在新几内亚似乎也很普遍。在新赫 
356 布里底群岛的埃罗曼加地方，“部落间常以女子相交换，只是交换 
的双方仍要付些费用。当一个部落嫁出一名女子时，娶到这名女 
子的部落也须回嫁一名适龄女子。” © 在所罗门群岛的布 干维尔 
岛，有一个布因人居住的地区。在那里，交换女子被视为婚姻的正 
统形式。不过，交换之外，也还要付些钱物。但如果新娘的兄弟又 
娶了新郎的姐妹，“人们在支付钱物时总是力求均等，因此娶亲的 
费用实际上是对等交换的。” ® 据马斯登所述，在苏门答腊人中，人 
们为了省下一笔“居居儿”，即聘金，有时就实行以女换女。如果 
一个人有一子一女，他就会把女儿让给人，以便给儿子换回一个媳 
妇。得到那家女儿的人，或是把她作为自己的女儿，或是与之成 
亲。哥哥为了换得妻子，也会把自己的妹妹给人。如果没有亲妹 
妹，就会设法以表妹、堂妹代之。向亲友索借女子，用以换得妻子 


① Tapiin ， Folklore Manners , Customs，and Languages of the South Australian 
Aborigenesy p , 35. 

® Robertson, Krromanga-, p . 396. 

③ 丁 hurnwaid , in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iii . 
274, 285 sq . 

770 



的事，也并非罕见。不过，借者须保证将来会还回另一女子，或按 
对方要求付出一笔“居居儿”。 

在布里亚特人中，娶亲通常要付很高的聘金。但如实行一种叫 
作“阿德拉伊”的习俗，即可免除此项负担。根据这项习俗，儿女双 
全的两家人可用以亲换亲的方式，给各自的儿子_亲。在通古斯人 
的某些支系中，也有类似的习俗，不过在那里，女方的父亲仍从男方 
那里收取少量“卡林”，即聘金。在阿富汗边陲地带的蛮族中，通常 
实行买卖婚，但也有例外，即代之以交换婚。如果两户人家均各有 
一个未成亲的男孩和一个未出嫁的女孩，那么，这两家人就会让儿 
女交互成亲，而不用支付任何钱财。这种交换女儿办婚事的做 法在％ 7 
俾路支的各部落中，以及在克什米尔的查谟省，都相当盛行，其中又 
以高山地区为甚。不过，对于没有女儿可供交换的人家来说，要想 
为儿子娶亲就很困难了。在阿尔莫拉和英属加瓦尔的菩提亚人中， 

婚姻也同样可以通过交换达成，当地人称之为“阿达拉一巴达拉”。 
在这种交换中，为父者让出自己的女儿，换回人家的女儿，为自己的 
儿子或兄弟成婚。在印度西北各邦中，这种习俗主要局限于下等种 
姓之中。伊博森先生指出，在旁遮普东部，“亲亲交换被看作一件有 
失脸面的事，因此，即便有意为之，也是采用一种三角交换的形式， 

即 A 嫁 B ， B 嫁 C ， C 再嫁 A 。” 但他又补充道：“有些地区则与此相 
反，在那里，亲亲交换乃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婚姻形式。旁遮普西部 
的各阶级，山地及山麓地 E 除最高等级之外的各阶级，除朱木拿地 
区之外的其他贾特人，就属这种情 况。” 0) 在迈索尔地区的马迪加人 


① Ibbetson，quoted in Crook, Tribes and Castes of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 i. cc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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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彼此交换女儿结亲的做法“极为普遍，其原因在于这样做可以使 
双方都节省一些聘金”®。而在同一地区内的另一支达罗毗荼种 
358姓-■一伊迪加人中，“如果两家交换女儿，双方一般均不付‘特拉’， 
即聘金。” @ 在孟加拉一个原始部落，即桑塔尔人中，如果哪家有适龄 
的一子一女，且又无力给儿子成亲付聘金，就会委托一位中间人，代 
寻一户境况类似的人家，这样，这两家人就可以互换女儿，为儿子成 
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求女儿比儿子小一些。 

在古代阿拉伯，两家的父亲或其他监护人可以彼此交换自己 
的女儿或在自己监护下的女子，而不必再付“马哈尔”，即聘金。 
在巴勒斯坦的农民中，穷人间也常常交换姐妹为妻，为的是免除操 
办嫁妆的负担。在法属苏丹塞努福人中，买卖婚常常为交换婚所 
替代。新娘的哥哥所收取的，往往不是什么彩礼，而是一个妻子， 
通常也就是新郎的妹妹。在法属苏丹的莫西人中，虽然娶亲的通 
常方式是向新娘的父母赠送礼物，但也有交换女儿的习俗。据莱 
顿 • 威尔逊所述，在南几内亚，“沿海各部落间的通婚是靠交换姐 
妹或女儿而实现的，并不采用买卖的方式。首先提出联姻的一方 
要带上一些礼物去见对方的父母，但是双方都不从买卖的角度看 
待此 事”气 在本书前面的一章中，我们还注意到已婚男子之间或 
短期或永久地交换妻子的习俗。 

从上述情况看来，以亲换亲的习俗似乎常常同一般的买卖婚 
姻并行。这种习俗通常作为一种意在节省聘金的经济措施而为人 
们所采用。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以亲换亲则是缔结婚姻的通 


① Nanjundayya ，Ethnographical Survey of Mysore^ xvii. 11. 

② Ibid ， xviii. 6. 

③ Wilson ，Peasant Life in the Holy Land ,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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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澳大利亚的诸多土著部落尤属这种情况。詹姆斯•弗雷泽爵 
士评述说，由于他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妻子便成为一个男人最贵重_ 
的 财富； 又由于人们没有相应之物作为娶亲的酬报，因此一般就以 
女性亲属相交换。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同样贫穷或更为贫穷的 
民族，而我们却从未听到过他们以女儿或姐妹换娶妻子的事。此 
种习俗之所以盛行于澳大利亚，似乎有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娶 
亲异常困难。从一定程度上讲，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乃在于有关 
婚级和氏族的那些严格规定，极大地限制了男子娶亲的许可范围。 
但是，对于一个有姐妹的男子来说，就不存在这种困难了，因为他 
可以用自己的姐妹，从允许他娶亲的婚级和氏族中，换得妻子。如 
果说，某个孔博族的男子可以同某个穆里族的女子通婚，那么，后 
者的兄弟（一个穆里族的男子）也就可以同前者的姐妹（一个孔博 
族女子）成亲。图伦瓦尔德博士曾特别提到所罗门群岛的婚姻交 
换制度，并评 述说： “以亲换亲的做法，可能源于一种善意的抵押， 
其目的是在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还认为，这 
种婚姻形式即是后来以贵重之物买卖妇女这一做法得以萌生的雏 
形。“如果无法进行这种交换，人们便用一些贵重之物作为回 
报。” @布雷先生也曾谈到过俾路支的亲亲交换习俗，他说：“在乡 
间，人们的所做所为大多基于一种兄弟般的相互合作。而这样一 
种婚姻制度正保持了乡间的全部精神。”② 

在此，我们不妨谈一谈与此相关的让亲习俗。不过，这种让亲 
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在出现人命案的情况下，作为对受害一方的 


① Thurnwald，in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 nth ro pologica l Association f iii* 

② Brayt (census of India ， 1911 ， vol. iv, (Baluchistan) Report»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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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赔偿，或作为使命案两家和好的一种手段。这一习俗可见诸东北 
非的贝尼阿梅尔人和博戈人中、奴隶海岸讲埃维语的某些部落及 
阿富汗人之中。在摩洛哥北部讲阿拉伯语的山民中，有人在行凶 
后，为诱使复仇者手下留情，也会把自己的姐妹或女儿嫁给对方。 
阿维斯陀时代的古代伊朗人在某些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也把女子 


当作一种赎罪金送给人家。盖格认为，这些女子实际上是嫁给了 
新的占有者。 ' 

比交换婚更为盛行的，是通过向女方父亲服劳务而娶亲的习 
俗。这一习俗可见诸南北美洲的众多印第安部落及某些爱斯基摩 
361 人，西伯利亚各民族，日本的阿伊努人，中国、印度支那及印度的诸 
多土著部落，印度群岛的诸多岛屿，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新不 
362 列颠岛，以及非洲的一些民族。按照这一习俗，男子通常须到未来 
配偶的娘家去，与其家人共住一段时间，其间要像仆人一样干活。 
363 效劳期的长短在不同民族中相差悬殊，最短的一般也要1年，长的 
则可持续10年、12年或1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有的男子可获 
准同未婚妻接近，有的则不能。即使成婚之后，有的仍须继续效 
力，直至小孩出生，甚或更长的时间，有的终生均须留住女家 。不 
过，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应当把这样两种婚姻形式区别开来：一 
364 种是男子永久迁人女方家中；另一种则是男子为娶亲而向岳父效 
力达一定期限后，携妻返回自己家中。马克西莫夫曾提出，以效力 
求亲的习俗是古时候男子人赘女家这一习俗的遗风。但笔者却看 
不出这种意见有何充足的证据。我们倒是听说，在某些民族中，只 
有第一位妻子是通过服劳务娶来的。 

在很多部落中，服劳务这一做法即使不是求亲的唯一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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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极为寻常的方式。毕苏茨基在谈到阿伊努人时，曾指出，如 
果说到买卖妻子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和神话中均有发生，那么一般 
来讲，这也仅仅局限于那些在地域上同吉利亚克人有过接触并受 
到其影响的阿伊努人。此外，也有些阿伊努女子，如果爰上某个小 
伙子之后，也会甘当小伙子父母的奴隶，以此作为同其结婚的代 
价。在堪察加人、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和尤卡吉尔人中，以服劳 
务娶亲的做法也是婚姻中的惯见形式。对此，楚克奇人有一种叫 
法，意即“给人放牧，为己娶亲”。这种叫法已深人到楚克奇语中。 
尽管沿海的楚克奇人并不放牧，而且那里的新郎只到新娘家居住、 
劳动一段时间，但他们也仍然使用这种叫法。不过，如果一个富有 
的楚克奇人想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子为妻，劳动期则会减短，甚至取 
消。他会给新娘的父亲送去几只驯鹿，但这不叫做娶亲的“酬报' 
而叫做“喜礼”。还有一种替代劳务的办法更为常见。有钱人会邀 
请与他结亲的那家穷人到他的营地上来，依靠给他放牧为生。乔365 
切尔森博士说，在“通德拉”，即苔藓地带，“尤卡吉尔人从通古斯 
人那里传人了买妻娶回家中的习俗”，但是，新郎只有在为女方家 
人效劳1至3年之后，方可携带妻子返回自己家中。乔切尔森博 
士还说，一个富裕的驯鹿饲养者无疑愿意以其驯鹿换娶妻子，而不 
愿以服劳务求亲，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不过，如果上门求亲的是一 
位长者或是一位富人，劳动期则可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服务方式 
也仅限于礼仪范围之内①。 

据索皮特说，在阿萨姆邦的库基卢夏人中，一桩普通婚姻的准 
备工作是这样进行的 :“一 名男子在爱上一名女子之后，即会给女方 


① Jochelson , Yukaghir . pp. 87.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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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献上一些酒，并与其商议结亲之事。如果女方父母愿意认他作 
女婿，他就会迁来，与女方家人同住3年。在这期间，他要为女方家 
干活，实际上成为一个家奴。3年期满，方准成亲。但即使到这时， 
新郎仍无自由，他还得像过去一样再干2年。这样干上5年之后， 
他才可以另立门户，自家单过。这时，新郎一般要付2卢比的钱给 
新娘的父母。交付这2卢比的钱，显然不是出于什么别的用意，而 
仅仅是为了确认这桩婚事。而娶亲的真正代价，则是长达5年之久 
的苦役。”®我们从另外一篇有关库基卢夏诸部落的报道中得知，朗 
科尔部落的人偏爱劳务婚，新郎一般要在女方家中住3至7 年； 而 
塔兑部落的人则偏爱买卖婚。在吉大港山区地带的蒂佩拉人中，婚 
姻须有父母同意方能缔结，而缔结婚姻之后，新郎还须到岳父家服 
务3年(一说为2年），方可娶亲或正式结婚。不过，在这段苦役期 
366 (或曰预备期)之内，新娘实际上已做了妻子。在同一地区的姆鲁人 
中，求亲者也须服3年的劳务。不过，如果有钱的话，只交出200或 
300卢比，劳务即可免除。这表明，在姆鲁人中，买卖婚仅仅是劳务 
婚的一种替代形式。在北阿尔果德的马拉亚里人中，男子须在新娘 
家中服务至少1年，以取得其父母对这桩婚事的同意。在柬埔寨， 
在家境较好的人家中，这段预备期有时不过15天或20天。 

在菲律宾萨马岛和莱特岛的比萨扬人中，“求亲者必须到女方 
家中服务2年、3年甚或5年，方可把妻子带回自己家中。而且，这 
种苛刻的限制是不能用钱来变通的。” ® 在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各部落 
中，以及在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上，以身效劳显然是婚姻的常例，或 


① Soppitt ，A Short Account o f the Kuki-Luskai Tribes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 
p. 14 sq m 

② Jagor, Reisen in den Phitippinen^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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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是婚姻的必要准备。据说，在苏门答腊曼代林地区的卢布人 
中，一名男子也须为未来的岳父劳动2年，然后方可结婚。在此期 
间，新郎要承担女方家中的各种苦差事。即使成亲之后，按照当地 
的风俗习惯,新郎也仍须为女方父母尽很多义务，如给他们下地干 
活儿。 

在霍屯督人中，女婿必须在婚后的1年或几年中，尽心效力于 
岳父。在赞比西河畔的巴尼艾人中，如果一名男子爱上邻村的一 
名女子，且女方父母对这桩婚事又无异议的话，这名男子也要迁到 
女方所在的村子去住，并为岳母做各种杂事，如准备柴草。假如他 
对这种听差的生活感到厌倦，即可返回自己村中，不过有一个条 
件，即要把所有子女统统留下。在英属中非的通布卡人中，一对年367 
轻男女订婚之后，新郎须搬到女方所在的村子里去住，并在那里盖 
一所房子。赶上阴雨天，则要帮岳父到园子里锄草。在所有这些 
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即可成婚。这时，新郎便成为女方村子里的 
一名成员。若干年后，如果他想回到自己村子里，也尽可以回去， 
条件是向岳父母赠上一名奴隶或一头牛，以赎回自己。至于子女， 
则是他无法赎回的。在费尔南多波岛的埃迪亚人中，订婚期至少 
须持续两年，“在此期间，有心向埃迪亚美女求婚的人必须为女方 
做各种活计，如 ：把棕 榈油背到集市上去卖，为全家人打水，种植薯 
类，等等。如果不干，就会失去自己的心上人。” ® 不过，在埃迪亚 
人中，如同在其他各民族中一样，男人只是在娶头一个妻子时才出 
力效劳。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埃科伊人中，如果一名男子想娶哪个 


① Allen and Thomson , 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sent by Her Majesty 
Government to the River Niger , in 1841， ii .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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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就必须为女方一家服一段时期的劳务，通常为2年至3年。 
在此期间，还要向女方家人送礼。在法属苏丹的赞加人中，男子娶 
亲无须付钱，不过却要为岳父或其家族的族长到地里干活儿，1年 
1次，连干3年。 

在南美洲实行劳务婚的部落中，人们要想让女方的父亲同意 
出嫁女儿，大多只能通过劳务而达到，别无任何选择。根据马蒂乌 
斯的说法，在巴西的印第安人中，尤其是在一些较大的、定居的部 
落中，男子要想娶亲，就须到女方家里去干活儿，虽然不必住在女 
方家里，却可能要在那里苦干好几年。在厄瓜多尔的卡内洛印第 
_安人中，新郎须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开地种植芭蕉和丝兰”。①布雷 
特先生在谈到英属圭亚那阿拉瓦克人的情况时，说道 ：“新 娘的父 
亲总是希望新郎能给他在森林中开荒种地，而新婚夫妇也往往与 
其同住，直至家中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才分出去另立门户。”©不 
过，根据埃弗拉德 • 特恩爵士对于英属圭亚那印第安人的描述，虽 
然女子往往由其父母作为对某种劳务的酬报送给从事劳务的男 
子，但有时显然也有买卖婚的事例发生。不过，“婚事一旦谈妥，新 
郎就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女方家中，自己也到女方家中居住和劳 
动。而他所侍奉及遵从的一家之主，也不再是他自己的父亲，而是 
他的岳父。”尤卡坦的印第安人中，婚约缔结之后，新郎往往须 
为岳父服四五年的劳务^如果他未能坚持到服务期满，即会被逐 
出门外，新娘也将另嫁他人。 

在北美大湖地区的瑙多韦西人中，青年男子在娶第一个妻子 


① Sim.son . Travels in the Wilds of Ec udor , p. 104. 

4 Brett. I he Indian Tribes a f Quiana , p. 101. 

③ Im ， Thurn, Among the Indians of Guiana , p . 221 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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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照习俗，要搬到他所想娶的那位姑娘的父亲家中去住，充当 
其仆佣，为期1年。在此期间，他还须外出打猎，并将捕获的全部 
猎物献给女方一家。1年之后，方举行婚礼。马斯顿指出，在索克 
人和福克斯人中，按照习俗，青年男子须竭尽全力去捕获猎物，以 
进献女方父母，直至妻子生产。福赛思在谈到这些印第安人时，则 
是说，“如果女方的父母不愿接受财物而坚持要女婿干苦活，新郎 
就必须为其外出狩猎，时间长短另议，或1年，或2年，或3年。在 
这之后，女方父母才肯让出他们对女儿的掌握权。”①关于奇佩瓦 
人、奥塔人和波塔瓦托米人的情况，我们也有所闻。据说，也有男 ㈣ 
方父母为儿子买妻的情况，一旦买来，妻子便成了丈夫的财产。不 
过，在这些部落中，娶妻方式还是以服劳务最为常见。而且，当服 
务期满，娶得1个妻子之后，有些印第安男子往往还想再娶1个 
(多半是妻子的妹妹）。这时，按照习俗，还要再为女方的父母服劳 
务。佩罗曾谈到过阿尔衮琴人的一些情况。他指出，男子在成婚 
之后，须住到岳母家中，为其效力2年。在斯基德盖特的海达人 
中，男子从订婚之日起，“就迁往女方家中居住和劳动，直至成 
亲”气 在阿拉斯加的一支爱斯基摩人一基奈人中，男子娶亲， 
须为女方服务1年。他先来到期望中的岳父家，无须做任何表白， 
即开始烧浴室、打水、做饭。如果女方不反对他的求亲，他就可以 
留下来，充当家里的佣人，为期1年。1年之后，女方的父亲给他 
以一定的报偿，并允许他携带妻子回家。 

在很多情况下，服劳务婚并不是一种常规的婚姻形式，而是作 


① Forsytht in Emma Helen Blairs Indian Tribes of the Upper Mississipi Val¬ 
ley ,ii. 214. 


② Swanton ，The Haida , p. 50. 


779 



为对买卖婚的一种替代，发生于求婚者过于贫穷因而无力支付一 
般聘金的时候。阿贝•杜波依斯写过一本关于印度人的书.主要 
谈的是马德拉斯管辖区的情况。他在书 中说： “由于结婚的费用相 
当可观，我们发现，在各个种姓中，都有一些年轻男子因无力支付 
这些费用而求助于雅各当年服事拉班之计。”他还补充说，在这些 
事例中，服务期的长短也同古代以色列的情况相同，即为7年。 ® 
劳务婚作为对买卖婚的一种替代，实行于印度各地，只是在劳务期 
上长短不一。另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种做法。在苏门答腊 
南部的巴邻旁，一个穷汉要想结婚，就须与岳父母同住，并为他们 
干活儿，以此攒钱，直至足够娶下妻子。如果终生未能偿清此债， 
则将此债转给子女，他们仍要像其父亲一样受人奴役，一直等到女 
儿结婚时收到聘金，并以此最终偿付其父亲为娶母亲而拖欠的债 
款。在黄金海岸操齐语的一些民族中，如果一个男子穷得连娶亲 
所需的最低限额的钱都没有，那么，他也可以与妻子同居，而不必 
支付什么费用，只是要带上一两瓶甜酒给女方一家人。不过，在这 
种情况下，新郎往往要同女方一家人住在一起，给他们干活儿，以 
得到一口粗茶淡饭。在南非的马卡兰加人中，“如果一个年轻男子 
穷得没有几头牲畜可作为他娶亲的费用，他就会同女方的父亲达 
成一项安排，以为其干活儿来换取同其女儿的同居。所生子女均 
371 由女方父亲一人掌管。只有将‘伊卡希’（即以牲畜形式构成的聘 
礼）全部交齐之后，子女才得以为其父所有。”②同样，在其他一些 
民族中，男子在娶亲时虽已为女方父母服了劳务，但要想拥有子 


① Dubois, A Description o f the Charac ter ， Manners and Customs o f the Peopie 
of India , i. 295 sq. 

② Theal, History of the Boers in South A frica ,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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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还需另外付钱。 

在阿萨姆的米基尔人中，劳务婚则似乎并不是对买卖婚的替 


代，而是对无偿娶亲这一做法的替代。据说，在那里，婚姻方式取 


决于男女两方的财富和地位。如果结婚采用“阿克乔伊”的方式， 

即不给女方酬报，那么，婚后第二天，新娘就要和新郎一起到其新 
家。如果结婚采用“阿克门”的方式，新郎就会在岳父家住下去。 
他先休息一天，然后就开始给岳父干活儿，根据协议，服务期或为 
1年，或为两年，甚或长达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付现金。如 
果新娘是家里的继承人，或是家中独生女儿，婚姻往往是“阿克门” 
式的，但大多数婚姻都是“阿克乔伊”式的。 

在很多民族中，只靠服劳务还是不足以娶亲。除劳务之外，还 
须支付聘金。在有些情况下，劳务只是对部分聘金的替代。在维 
多利亚湖西北岸居住的巴苏库马人中，有这样一个通例，结婚必须 
先交出大约60只羊，然后新郎便搬到岳父家住，服侍岳父2年，以 
此代替未付的聘金。在属于马赛族的万多罗博人中，如果新郎很 
穷，无力支付全部聘金，就须在婚后的几个月中为岳父外出打猎， 

以此替代未付的聘金。在加利福尼亚的胡帕人中，穷人“付出一般 
聘金的一半数额之后，即可到新娘家去住，但要在那里为岳父效 
劳。”^新郎与新娘所生的子女也均由女方一家所有。在另一些情 
况下，除了支付聘金之外，还必须服劳务。 

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阿乔马维人和阿楚格维人中，求婚者在 372 
交付已商定好的聘礼之后，即迁到女方家去住，为他们打猎、干活 
儿，期限为一两个月。如果新郎父母健在，那么，过了这一两个月， 


① Goddard ，lAfe and Culture oj the Hupu ^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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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携妻返回自己 家中； 如果父母已不在世，便留在女方家中。在 
法属刚果的巴亚人中，新郎须向女方交付两笔钱，一笔是处女费， 
一笔是娶亲费。 M . 普蓬就此 写道： “处女钱给了，结婚钱也给了， 
但这并不是全部付出。婚前，除了这些商品性的支付外，未婚夫已 
经为岳父家干了许多体力 活儿； 婚后，女婿还要为女方继续劳动， 
这种劳动要贯穿他的一生。”®在前德属东非的乌菲帕人和乌金加 
人中，男子求婚同样必须既付聘金，又服劳务。在非洲同一地区的 
桑戈人中，求亲者在交付聘金之后，新娘的父母还会要求他再为自 
己开一片园地，并说这是为了看看他是不是会干活儿。如果他很 
懒，或者干得不能令人满意，女方即会将聘金退还给他，拟议中的 
婚事即行告吹。菲律宾群岛也有这种情况。从前，男子求婚不仅 
要付聘金，而且还必须到女方家中效劳。那时，常有这样的事发 
生： 如果女方对这名求亲的男子不满意，就会另找一个干活求亲的 
人。这样，他所干的活儿也就白搭了。在西里伯斯东南部的土著 
居民中，男子求亲也要到女方家中去住。过了一段预备期之后，如 
果女方一家对他比较满意，女孩本人对他也有了感情，他们就可以 
结婚了。但是，新郎必须向女方支付聘金，其数额从50到100盾 
不等。在苔藓地带的尤卡吉尔人中，男子只有在女方家中服务1 
373 至 3 年并交付一定数量的驯鹿之后，方可携妻回到自己 家中。 

服劳务娶亲的习俗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方的父亲不愿 
白白地把女儿嫁给别人。这一点可从以劳务婚代替一般买卖婚的 
诸多事例中得到证明。不过，从我们刚刚引述的种种材料中来看， 
实行劳务婚似乎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就是想在服务期内检验求亲 


① Poupon , in L ' Anthropologie xxvi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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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的劳动能力，看他是否够得上一个好丈夫、好女婿。乔切尔森 
博士曾对此特别予以强调。尤卡吉尔人曾告诉他，劳务期就是考 
验期。此外，乔切尔森还说，只有当新娘外嫁并随夫居住，因而使 
女方的父亲失去一个劳力时，服劳务才具有买卖的含义。不过在 
大多数尤卡吉尔人中，女方的父亲却总是能得到一个新的劳力，这 
就是搬到他家居住的女婿。关于科里亚克人的情况，乔切尔森也 
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他写 道：“ 新郎之服劳务，不同于普通的打 
工。人们的主要用意不在于用他干活儿，而在让他经受艰难屈辱 
的考验。新郎必须睡破床、食糟糠，而且必须一早即起，干各种累 
人的差事。外出放牧时，新郎数夜不得 合眼； 而此时，牧主及新娘 
的兄弟却仍在酣睡之中。总之，服劳务期间，新郎的耐力、韧性和 
温顺以及作为猎手的机敏、作为牧人的热忱与俭朴，都要经受考 
验。只有在新郎成功地经受住考验之后，新娘的父亲才会允诺这 
桩婚事。关于新郎必须经受生命危险的考验后方得完婚的做法， 
在科里亚克人的民间传说中也可听到。” ® 在堪察加人中，劳务期 
满后，如果新郎提出把新娘带走，而且女方父母和亲戚又对他感到 
满意，女方就会立即同意新郎的请求。而如果女方对新郎感到不 
满，就会对他的劳务给一点儿酬报，把他打发回去。在柬埔寨，劳374 
务期同样也是考验期。在此期间，新郎的要务即是取悦于新娘及 
其父母。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求婚者须在女方家中效劳，但 
却“往往劳而无获”。据说，在喀麦隆边境上的图博里人中，女方的 
父亲常常让求婚者为其干活儿，并以此对他进行 考验； 如果满意， 
就定出聘金的数额，有时多达8或10头小耕牛，要新郎支付。卡 


① Jochelson, Koryak, p.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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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在谈到瑙多韦西人中新郎服劳务的情况时，指出 ：通过 这种方 
式，“女方的父亲就有机会判断新郎是否能养活新娘及其生育的子 
女” ®。 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求婚的男子必须为其属望的岳父 
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就是对新郎能力的一种考验。 

斯宾塞认为，以提供劳务而不是以支付财物的方式娶妻，乃是 
一种比较高级的婚姻形式，是随社会的产业类型一道发展起来的。 
他 说:“ 这种婚姻形式在未开化的掠夺成性的部落中虽然也可实 
行，但阻力很大。而随着某些产业的建立和兴起，各种劳务都有了 
用武之地，这种婚姻形式也就变得越来越可行了。”®但是，这种看 
法并无事实依据。劳务婚不仅存在于，而且盛行于狩猎部落之中。 
即使在其他一些民族中，加诸求婚者身上的劳务，也不像某些人所 
臆想的那样，是出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哪里有买卖 
375 婚，哪里就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财富积累。由此看来，劳务婚作为买 
卖婚这种普遍婚姻形式的一种替代，可以说只见诸那些较发达的 
未开化部落。 


就最常见的情况而言，娶亲所付的报偿还是各种形式的财物。 
至于数量的多少，则因民族不同而相差悬殊。在最低级的部落中， 
娶亲所付的报偿是微乎其微的。在锡兰的维达人中，男方在娶亲 
时只送给女方的父母一些食物，有时甚至什么也不送。在马来亚 
霹雳州的萨凯人中，新郎往往“根据自己的情况”，向属望的岳父赠 
送某种特定的物品，如小刀、小斧或薯类，作为 礼物； 而在劳特族的 


① Carver ，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tnerica , p. 373. 

② 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 i.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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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莱塔尔部落中，新郎要将少量烟草和一朱巴 （ chupah ) 的稻米 
交给岳母，用以确认两家的婚姻关系。在吕宋岛巴丹地方的尼格 
利陀人中，娶亲不是一种买卖；求婚者只向未来的岳父赠送一件小 
礼物，而女方的父亲还要再向女儿赠送几件物品，留作她的个人财 
产。 在某些不实行以亲换亲习俗的澳大利亚部落中，新郎是向岳 
父或岳父母赠送猎狗，有时再送一些飞镖或其他武器。谈到中非376 
的俾格米人，格伦费尔写 道：那 里的人结婚“不外是向女方的父亲 
赠送一些具有本地价值的物品，如箭头、刀子等，然后就可以娶他 
的女儿了。当然，女方一家的意向在这粧交易中也是举足轻重 
的”®。于特罗也说，一个人只要向女方的父亲赠送两只在追猎中 
杀死的动物，向女方的母亲送一只狗，就可以娶其女儿为妻了。在 
布须曼人的支系部落纳米布人中，新郎则是向他所属意的岳父母 
赠送食物、毯子和皮毛。 

在较发达一些的部落中，娶妻所付的报偿大多也很少。这种 
报偿往往只是一件礼物，赠送和接受这种礼物并不成其为一种买 
卖。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结婚所付的报偿则相当可观，这就使得 
缔结婚约成为一宗真正的商业交易。下列事实可以说明世界各地 
未开化民族娶亲所赠物品的质与量。 

在爱斯基摩人中，买卖婚并无一定的常例可寻。据霍尔姆所 
说，在格陵兰东岸的昂马格萨利人中 ，一 个青年男子要想娶某个姑 
娘为妻，就须向女方的父亲赠送鱼叉之类的 东西； 不过，女方的父 
亲为了把女儿嫁给一个好猎手而向其送礼的事，也是有的。在哈 
得孙湾昂加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中，“要想让女方的父母同意一桩 


① Johnston, George Qre?i fell and the Con^o , ii,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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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有时要凭其好感，有时则要向其赠送兽皮、毛皮等有一定价 
值的礼物，以此相交换”®。在里帕尔斯湾一带的爱斯基摩人中， 
377 做父亲的会为年幼的儿子找一个小女孩儿做媳妇。为此，就要给 
女孩儿的父亲一些东西，比如一把骨刀、一个雪橇或一只狗，现在 
则送些火药或雷管。关于中部爱斯基摩人的情况，博瓦斯博士只 
是简单地说 ，要 想娶亲，就必须通过送礼向女方的父母来买。 

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一般情况，据说，“经济因素无处不在”，不 
过明显的买卖并不普遍。比如，在特拉华人中，娶亲要送某些正式 
的礼物。女方收下礼物，就表示会予以同意。 @ 在奥马哈人中，“求亲 
者通过向女方父母和亲属赠送礼物，可以得到他们的好感，但父母 
并不会卖自己的女儿。这种求婚的礼物通常只是年长男子才 送的： 
他们想娶年轻的姑娘为妻，但又怕娶不成。如果男子直接出面向女 
子求婚，则无正式送礼的必要。求婚者可随便给女方亲属送些东 
西，有时，女方亲属还送给他一些东西。” ® 关于达科他人的另一支部 
落希达察人的情况，据说，只有男方向女方亲属分发礼品之后，婚姻 
才合体统。在北美其他部落中，娶亲所付的报偿则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在性质上可以说已成为一种真正的聘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及 
温哥华岛的某些地方，娶亲所赠物品的价值在20至40英镑之间。 
俄勒冈的印第安人以马匹、毛毯或毛牛皮买妻子。在加利福 尼亚的 
378 沙斯蒂卡人中，“娶亲须向女方的父亲支付贝壳货币或马匹，例如， 


① Turner, “Ethnology of the Ungava District, Hudson Bay Territoryin Ann. 
Rep. Bur. Ethn. xi. 188. 

② Harrington, "Preliminary Sketch of Lenape Culture," in America Anthropologist , 
N. S. xv. 215. 

③ Dorsey’ “Omaha Society，’’ in Ami. Rep. Bur. Ethn. iii.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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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娶一位花颜月貌的少女，须付10至12匹小马驹”在加利福尼 
亚的胡帕人中，“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取决于他的母亲岀嫁时所 
得聘金的数量。如果聘金丰厚，儿子在部落中就可以硬气。” © 在阿 
帕切人中，女子的价值和魅力完全同出嫁时所得马匹成 正比； “如果 
一个姑娘只卖得1匹马，那么，不管她有多好，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低 
贱。” @ 在纳瓦霍人中，新郎一家必须向新娘一家赠送价值相当于 5 
至15匹马的礼物。 

在南美印第安人中，娶亲所付的报偿同样也因部落不同而相 
去甚远。在维托托人中，新郎须送少量古柯叶或烟叶给“卡皮丹”， 
即部落支系的首领，以取得他的同意。此外，还须给未来的岳母砍 
一堆木柴。这以后不久，女方就会把新娘嫁给新郎了。在普里人、 
科罗阿多人和科罗阿波人中，新郎只须在婚礼前给女方赠送一些 
猎物或水果 即可； 但在巴西，某些比较开化的土著部落却从事买卖 
妇女的交易。付给瓜希罗女子的聘礼主要是牲畜。在大查科草原 
南部的莫科维人中，娶亲要么须送虎皮，要么须送一两匹马、〗头 
牛或几件首饰。巴塔哥尼亚人娶亲时送母马、公马或银饰，有人娶 
一个拥有家畜的女继承人时，曾送了 100匹母马。 

在非洲各民族中，聘金往往是以牛羊的形式支付的。在卡菲 379 
尔人中，普通人一般要送10至12头牛，酋长须根据自己拥有的财 
富，送50头牛或100头牛，甚至 更多； 至于穷人娶妻，则往往只付 
1头公牛或几头母牛。比较而言，赫雷罗人娶亲所付的聘礼就少 
多了，而且富人、有地位的人也并不比穷人送 的多； “那里的习俗 


① Powers ，Tribes of California , p. 247. 

② Goddard, op. cit. p. 56. 

③ Gremony, l^ife among the Apaches,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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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女方要到丈夫家去住，但同时男方要给女方父亲或监护人送去 
1头大公牛、1头小母牛、1只大肥羊、1只怀孕的母羊和1只小母 
羊。不过，其中最好的牛羊当即就被宰掉，供婚宴食用，而婚宴则 
是当地婚礼中唯一的一种仪式。” 1:) 在巴尼奥罗人中，富有人家索 
要的聘礼数额为10至20头母牛。在乌干达的伦杜人中，根据风 
俗习惯的要求，聘礼须交16头母牛和100只山羊。在巴干达下层 
人中，娶亲所付的聘金通常为三四头阉牛和6根针，或者是1小盒 
雷管； 不过也常有人给威尔逊先生提亲，只要求他付1件外衣或1 
双皮鞋。在巴坦巴人中，酋长娶亲须付三四头母牛，而普通农民则 
只须付六七只羊。在班图族卡维龙多人中，娶亲所付的聘金一般 
为40把锄头、20只山羊和一头母牛。不过，女方若是某一重要首 
领的女儿，那么1头母牛就打不住了。目前，南迪人娶亲通常要送 
⑽1头公牛、1头母牛和10只山羊。从前，聘礼的数额还要更高。在 
阿坎巴人中，娶亲平均要付40至50只羊，外加若干头牛，一般为 
两头母牛，两头公牛。不过，富人则会支付100只羊，甚至更多。 
基库尤人要想买一个妻子，必须交付很多“山羊”，一般为30只。 
而实际支付的，除了山羊，也还有牛和绵羊。在上刚果河地区的班 
加拉人中，“一个自由男子娶一个自由女子，须向女方的父亲和家 
人赠送两名男奴、两名女奴，且不得以钱、物替代。”②根据卡耶的 
记述，在塞内冈比亚的曼丁戈人中，要想娶亲，除向女方父母赠送 
奴隶之外，别无选择。在奴隶海岸一带操埃维语的各民族中，为使 
婚姻合法，须付“人头钱”，其形式可为硬币或贝壳币，更为常见的 


① Theal, op, cit. p. 219. 

② Weeks， u Anthropological Notes on the Bangala of Upper Congo River, ”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xxix.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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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则是商品和甜酒。据沃伊斯博士所述，在前德属东非的瓦尧 
人中，由于他们既没有成群的牛，也没有大批的羊，因此，“买卖”妻 
子——如果这种叫法正确的话，但实际上并不恰当——完全是以 
交付中等质地的白布这一形式进行的。 

在前俄罗斯帝国属下操乌戈尔-芬兰语和突厥-鞑靼语的各民 
族中，交付聘金（或称卡林），过去是、现在仍旧是缔结婚姻的基本 
条件。在沃加克人中，聘金为150卢布，外加牛和 家禽； 在莫尔瓦 381 
多人中为200卢布，另外还有谷类、衣服和 食物； 在切列米斯人中， 

更是高达500卢布。对于一户富有的奥斯加克人家来说，如果得 
不到一份由100只驯鹿和各种毛皮组成的厚礼，是不会把女儿嫁 
给人家的。在萨莫耶德人中，“卡林”一般包括各种衣服、家什、驯 
鹿以及从俄国人那里买来的一些小商品。在通古斯人中，“ 卡林” 

只由驯鹿 构成； 在布里亚特人中，由牛和未出生的小牛犊构成。富 
有的巴什基尔人娶亲，有时竟付3000卢布的 聘金； 而穷人娶亲也 
许只能送去1车木头或干草。 

在印度各土著部落中，娶亲所付的报偿相差甚多。有些地方， 

报偿金额很高。据悉，卢夏人娶亲所付达200卢比之多。在阿萨 
姆邦的莫兰人中，新郎须向新娘的父母付大约20至100卢比的聘 
金，还要向新娘父母及亲属各赠一枚珍珠。在中部各邦的基桑人 
中，“为娶亲而向女方父母支付的补偿包括两篮大米和一卢比的现 
金” ' 在米什米人中，富人娶亲会付20只公牛，而穷人娶亲只能 
付一头猪。在印度南部帕尔尼山区的一支部落昆努万人中，聘金 
不分贫富，一律定为 10. 5卢比。 


① Dalton »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p.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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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群岛，聘金是以有价商品或货币的形式支付的。例如， 
在苏门答腊的巴塔人中，新郎须向女方的父亲赠送臂圈或其他一 
些贵重物品。在特宁伯人中，聘礼包括金耳环和象牙，其中象牙是 
382断不可少的。在帝汶的劳特人中也是如此，“没有象牙，就娶不了 
亲”气在棉兰老岛的苏巴努人中，聘礼通常是送布匹、坛子和铜 
锣，很少有送钱的。在英属新几内亚，娶亲所送的礼物主要有由芋 
螺贝壳做成的臂饰、珍珠贝、犬牙等饰物和猪。据说，在荷属新几 
内亚，最珍贵的礼物乃是烟草。在俾斯麦群岛•聘金为15至200 
串贝壳货币。在所罗门群岛的佛罗里达，聘金“由50至100卷本 
地货币构成”@。在班克斯群岛，聘礼为钱和猪，在莱珀斯岛为猪和 
草席。在萨摩亚，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包括独木舟、猪以及落人当 
地人手中的各种外国货。在加罗林群岛，“男方向女方父亲所送的 
383礼物包括水果、鱼类等土特产 

在有些部落中，风俗习惯已对聘金作了统一的规定，但是在大 
多数部落中，聘金往往要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在很大程度 
上，聘金总是依婚姻双方或一方的地位与财富而定。在有些地方， 
每个家庭对于自家姑娘出嫁所需的聘金，都有既定之规，历久不 
变。有的地方，姑娘出嫁所要的聘金，要与当年其母所得聘金持 
咖平。在很多情况下，聘金的多少要看女子的个人素质，诸如美貌、 
力量和能力而定。在尼日利亚操伊博语的一些部落中 ，一 名身材 
较高、发育良好、皮肤细嫩的美女可索价25至40 英镑； 而出嫁一 

① Forbes, ''On the Ethnology of Timor-Laut/ 1 in Jour. Ant hr. Inst. xiii. 11. 

② Codrington , Melanesians p. 238. 

③ V. Kotzebue, Voyage oj Discovery into the South Sea and Beering \s Straits , 
iii.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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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丑姑娘，如能得到 3 只羊，其父也就很满足了。在加利福尼亚的 
卡罗克人中，如果一个姑娘出身于富贵之家，本人又生得很俏丽， 
而且还擅长做橡子面包和编篮子，其身价就可达两串齿贝；而一般 
的姑娘只能得到半串。处女或少女的要价一般较寡妇和弃妇为 
高。至于鳏夫或年长男子要娶少女为妻，还须付更多的聘金。在 
莫尔多瓦人中，娶20岁以下的少女要比娶20多岁以上的女子更 
贵。在印度的巴尼亚人中，娶8岁以下的女孩无须支付 聘金； 但在385 
8岁之后，聘金则以每长1岁多付100卢比的幅度上涨，直至13 
岁为止。当地人把13岁看作青春期。 

娶亲所付的报偿大多都是送给女方父亲的，不过，他可能还得 
同家里人甚至同其他亲属分享，或者单另给他们分出一些。有时， 
还要把聘金的全部或部分交给女方所属的整个氏族。新娘的母亲 386 
往往是聘礼的特殊收受者。在有些地方，要将报偿的全部或大部 
送给新娘的舅舅。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在诸多收受者中专门对 387 
舅舅予以强调。新娘的兄弟们也在这宗交易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在巴塔哥尼亚的特维尔切人中，“女子的价值往往视她有多少兄弟 
而定，因为每个兄弟均须得到两匹马。”©在钦邦山区南部，新娘的 
大哥要从所得报偿中收取最大的份额，“剩余的部分才在 父母姐 
妹、兄弟、堂亲表亲、叔舅、婶姨及部落酋长中继续分割。甚至家奴 
也可望从中得到一份。”©在新几内亚的雅宾人中，聘金均由母系 
亲属分享。在前德属东非的乌菲帕人中，母系亲属收取聘金的一 
半；在瓦本德人中，母系亲属收取聘金的1/3。在前德属新几内亚 


① Prichard, op. cit. p. 93. 

② Carey and Tuck ，Chin Hills ， I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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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加津人中，如果女子出嫁外村，男方不仅要给女方父母及家人 
送礼，而且还必须给女方所在村子的所有人都送。在英属新几内 
亚操罗罗语的部落中，新娘的父亲则是与他的亲属和他所在地方 
性组织的成员一同分享聘金。在刚果的巴亚卡人中，如果新娘出 
嫁外村，新娘的父亲必须给村里的头人送上1只羊。在东非保护 
地巴林戈地区居住的图尔卡纳人中，新郎如已有妻室，须给原有的 
每个妻子5头牛。在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中，男子娶第一个妻子 
_时须服 劳务； 但娶第二个妻子时，即不再给女方的父亲服劳务，而 
要付出双倍的聘金，这是因为，“他不仅要给第二个妻子的父母交 
付聘金，而且还必须将同样数额的聘金付给他的第一个妻子，然后 
由她再把这钱送给她的父亲。”如果他再娶第三个妻子，他还得再 
拿出与她身价相等的两份金额来，一份交付给第三个妻子的父母， 
另一份则由原有的两个妻子平分。 ®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某些印 
第安部落中，虽然结婚彩礼在名义上是送给女方父母的，但他们却 
从不将彩礼据为己有或独自享用，而要在亲戚中平分。在特林吉 
特人中，新娘的父亲只从出嫁女儿所得到的礼物中留取很少一点 
归自己所有，其余的统统分发给新娘的母亲和亲属。 

另一方面，至少在某些地方，聘金并不是由新郎或新郎的父亲 
支付，而是由其他某些人支付。在新不列颠岛加泽尔半岛沿岸的 
居民中，新郎本人如无力支付聘金，就会请他的舅舅代付。在中非 
的马迪人中，青年男子“总是向亲友征集娶亲所用的牛。虽然朋友 
们都会送给他一些，但最大的资助还是来自父母和叔伯” 在西 


① Cole , “The Wild Tribes of Davao District, Mindanao' 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Anthropological Series ^ xii. p. 103. 

② Felkin, in Proceed. Roy. Soc. Edinburgh t xii.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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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伯斯中部的托拉查人中，以及在塞兰人和布鲁人中，男子娶亲， 389 
要靠本氏族给他买妻，或给以资助。在英属新几内亚的梅克奥部 


落中，聘金是由新郎的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共同捐助而筹得的。 


在同一地区讲罗罗语的部落中，年轻人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其父 
就会请求自己所在的地方群体帮助儿子筹集聘金。在阿尔泰人 
中，“新郎的单身朋友们为使新郎能够交付‘卡林，（聘金），每个人 
都会从自己的财物中捐出一小部分，予以资助 。”① 

娶亲的报偿亦可分期支付。在西伯利亚某些民族中，男子在 
交付一定数量的“卡林”之后，即可同其未婚妻发生性关系。在其 
他一些民族中， g 卩使在聘金尚未交齐之前，亦可先行成婚。在某些 
西非人中，聘金一般须在婚后一两年内交齐，而在另外一些部落 390 
中，则可延缓多年。在阿基库尤人中，交够20只羊之后，即可成 
婚，而剩余部分直至第一个孩子长到8岁或10岁时，才要求交齐。 

在钦邦山区南部，男子结婚时所负的债务，往往拖欠至死，而且， 

“ 人们常常可以发现，有人还在为祖父娶祖母所欠的债务而发生争 
吵。” @ 但是，聘金若不交齐，丈夫在女方的男性亲属看来，就无异 
于一个苦力；女方父母甚至有权将女儿召回，为此，他们也愿意让 
男方拖欠一部分聘金。在帝汶的劳特人中，只要聘金尚未交齐，女 
方就有权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并可以违抗自己的丈夫，所生子 
女也不归男方所有。在特宁伯人中，“女方的父亲若得到女儿聘礼 
中所规定的象牙，往往要等多年。不过，只要得到这笔交易中所规 
定的其他东西，父亲即可把女儿交给其‘买主，。但此人仍须住在 


川① Mis.s Czaplicka, Aboriginal Siberia： A Study in Sonal Anthropology. 
② Carey and Tuck ， The Chin Hills, i. 190 sq. 


793 


女方家中，而且所生子女也被留作人质，直至聘金全部交齐为 
止。” ® 在其他很多民族中，只要聘金尚未交齐，妻子、儿女均不得 
离开女方父亲的家。据艾敏帕夏所述，在中非的班尼奥罗人中，如 
果一个穷人一时无法筹得娶亲须交的那么多牛，那么，只要经女方 
父亲同意，即可分期支付；不过，与此同时，所生子女也为女方父亲 
S 91 所有，而且每个孩子都必须以一头牛方能赎回。在祖鲁人中，以及 
在嘻麦隆的巴昆杜人中，婚姻可被当作一种抵押，直至男方将谈妥 
的聘金全部付清为止。 

在某些部落中，聘金如同娶亲所付的劳务一样，并不能使丈夫 
得到对于子女的所有权。要想取得对子女的所有权，还必须另交 
一 笔钱。尽管有人娶亲时可以不付聘金，但要想拥有对子女的所 
有权，则必须交钱。在俄勒冈州西南部的塔克尔马印第安人中， 
“人们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要向女方的父亲另交一笔钱，装在鹿 
皮口袋里。交了这笔钱，就等于买下了孩子。当地人把交付这笔 
装在鹿皮口袋中的钱比作‘给小孩做枕头在马达加斯加的萨 
卡拉瓦人中，婚宴结束后，新郎要向女方父母送上1头牛，作为礼 
物；此外，还要给新娘的近亲每人4码布或1大袋米。“这些礼物 
被看作要想取得对子女的所有权所必须交付的财礼，因此必须赶 
在新娘初产之前送上。如果错过了时候，新郎就会失去做孩子父 
亲的权利，孩子便归新郎的岳父母所有了。” ® 在乌桑巴拉的桑巴 
人中，丈夫在妻子身怀头胎之时，必须给岳母送上1只羊，孩子岀 


(D Anna Forbes, Insulinde , p. 170 sq. 

② Sapir, “Notes on the Takelma Indians of Southwestern Oregon，”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N. S. ix. 275. 

③ Walen ， “Sakalava，” in Antananarivo Annual , 1884* p. 5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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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再送 1 头牛或 5 只羊。倘若未能及时送上，女方家人就会把 
妻子带走。据德克勒先生所述，马塔贝勒人“娶亲时，并不向女方392 
的父亲交钱，但是在生下第一个小孩以后，则必须付钱，否则，女方 
的父亲就有权把孩子带走” ®。 

在非洲其他一些民族中，丈夫在交付聘金之后，不仅取得对妻 
子、儿女的所有权，而且，一旦妻子未及生儿育女而先死，做丈夫的 
还有权索回聘金，或要求续娶另一女子（通常为前妻之妹）。有时， 
还可在这两种赔偿方式中任选一种。据说，在其他一些地方，如果 
新娘婚后不久即去世的话，女方也会以其妹相顶替，或是退还全部 
或部分聘金。倘若妻子确无生育能力，也同样是这种情况。此外， 
如果妻子不能很快生儿育女，做丈夫的即可停止支付聘金。 

在盛行娶亲付聘金这一习俗的地方，倘若新娘出嫁时一无所 
得，人们就会把这看作新娘及其家人的奇耻大辱。在雅库特人看 
来，“这就意味着这名女子不值分文，无依无靠，或是已被逐出家 
n . 因此，难怪雅库特妇女总是看不起俄罗斯妇女。用她们的话393 
来说，俄罗斯妇女只能花钱请人把自己娶走。，’②卡菲尔妇女对于 
那些未能及时被人以牲畜买走的女人也是非常瞧不起，称之为“老 
猫”，因为在当地人看来，猫是唯——种不值一卖的动物。一个女 
子，如果出嫁没有得到聘金，那么， g 卩使她是一个良家妇女，也会被 
人视为妓女，而她所生的子女也会被人当作私生子一样来对待。 

如果哪个女子出嫁时能得到一笔超过一般数额的聘金，她便会感 
到非常自豪。 


①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 frica , p. 158. 

② Sumner, in Jour. Anthr. Inst. xxxi. 85 (Yak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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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亲赠礼这一做法，如同有偿婚姻的另外几种形式一样，源 
于以下两个 原因： 一是掌握女子婚姻大权的人不愿无偿地把她嫁 
出去，二是有人愿意以财物娶得妻子。这样一种婚姻形式一般被 
叫作“买卖婚姻”。但是，就很多情况来看，这一叫法毫无 根据； 
而从另外一些情况来看，要使用“买卖婚姻” 一词，首先必须明 
白，新娘并不是如同东西一样由其亲属变卖的。就新郎一方而 
言，聘礼也许是一种善意和尊重的表示，还可能是一种用以表现 
自己有能力养活妻子的证明。此外，聘礼还可以保护妻子免遭丈 
夫的虐待，保护丈夫以防妻子的不贞。据马修斯先生所说，在希 
394 达察族印第安人中，聘礼“是向女方父母所作的保证善待其女的 
一种信物，也是表明求婚者及其家属财力的一种证据”®。在科萨 
族卡菲尔人中，女方的父亲收到聘礼后，就会对女儿的行为予以 
关注，这是 因为： 如果女方被丈夫以正当的理由休弃，聘礼就须 
归还 男方； 而如果由于丈夫虐待妻子导致婚姻破裂，男方则会失 
去娶亲所付的一切。在比属刚果的瓦雷加人中，“结婚不是买东 
西；未婚夫付给未婚妻父母的财物只是作为信物，一旦离婚时， 
女方父母则要将这些财物归还男方。”©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把 
聘礼看作对于因女儿出嫁而蒙受损失所给予的一种赔偿，或是对 
于女儿出嫁前家庭所付抚养费用的一种补偿。至于送给新娘母亲 
的礼物，则是对其养育女儿的一种报答，即所谓“母奶费”；有 
395 时则似乎是对母亲守护女儿贞洁所给予的一种报答，即所谓‘‘处 
女费”。当然，金钱方面的动机有时也是很明显的。有些人总是 


① Matthews ，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 of Hidatsa hid mm , p. 52. 

② Delhaise, Les Warega ,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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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谁出价最高，就把女儿嫁 给谁； 还有人对女儿进行培养，是出 
于索求高价的目的。但是，无论索要出嫁报偿的因由何在，也无 
论这种报偿是多是少，聘金并没有授予做丈夫的以任意处置妻子 
的权力。男子用聘金所“买到”的，只是风俗习惯赋予他的某些权 
利。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无论丈夫的权利有多大，都不 
是绝 对的；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已婚妇女，是完全由丈 
夫摆布的。在非洲的很多民族中，女方父母在某些情况下，只要 
退还聘礼，即可接回女儿。 

有人曾提出，买卖婚是从抢夺婚演变而来的。据说，婚姻的最 
初形式是不顾女方父母的意愿，将其女儿强行劫走。其后，为了免 
遭报复，出现了提供赔偿的做法。直至最后，婚姻才演变成先赠礼 
后娶亲的形式。有人为了说明这一观点，还引用了一些例子，说是 
在某些民族中，男子在劫得某一妇女或同某一妇女私奔之后，若能 
结为夫妻，则必须支付赔偿。但是，这些事例仅仅说 明：有 偿婚姻 
是一种被人们认可的婚姻形式，而强行劫持或男女私奔亦可成为 396 
有偿婚姻的一段前奏。这些例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聘礼是源于 
赎金。在盛行有偿婚姻的众多民族中，我们从未听说过掳获妇女 
为妻的习俗。正如笔者在前面的一章中所说的，在任何一个民族 
中，都没有证据显示抢夺婚是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 

诚然，为娶亲而提供某种报偿的做法，在全世界处于各个阶段 
的未开化民族中，都是一种正常的求亲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这 
种做法总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日趋重要。霍布豪斯、惠勒、金 
斯伯格三氏曾说过，这种趋势在畜牧阶段要比在农业阶段显著，而 
且，“如果我们把买卖婚从有偿婚姻的诸多形式中专门提出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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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就会看到这种关系更为显著了。” $在 从事畜牧业的民族中，有 
偿婚姻似乎近于普遍。据说，在某些未开化民族中，人们对于婚姻 
的商业观念，还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我们说，娶亲付报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买卖行为，这一点从 
有些地方的女方要向男方赠送回礼这一习俗中，也可以看得很清 
楚。事实上，在办婚事的过程中相互交换礼物乃是一种相当普遍 
397 的做法，而且，回礼的数额也往往是由风俗习惯所规定的。在中非 
的巴希马人中，等到新郎盖好结婚用的新房之后，女方的父亲就会 
把新娘送到那里，同时还从新郎娶亲所赠送的10头牛中，再返回 
398 3头。在棉兰老岛的比兰人中，不管新郎送多少聘礼，女方均须将 
其价值的一半返赠男方。在很多部落中，还有这样的习俗， gp : 女 
方所赠的回礼须等值于男方娶亲所赠的聘金。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波尼印第安人中，女方的亲属要给男方送 
去一两匹马。根据习俗，女方收到男方送来的马以后，还要再回送 
男方。不过，这是成婚以后才做的事，而且，女方送回的马不能与 
男方送来的马相等。这一情况是格林内尔先生提供的。他还说， 
就他所知，这种礼物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娶亲的聘礼，而只是结婚 
所送的一般礼物，而且，其中大部分最终还是回到男方手中。在不 
列颠哥伦比亚的斯特拉特隆人中，有这样一种 习俗： 女方父母及家 
属给男方赠送的礼物，在价值上不得少于男方给自己所送的礼物。 
我们还听说，“目前在南非纳塔尔等地所行的以牛换女子的做法， 


① Hobhouse* Wheeler and Ginsberg, Material Culture and Soical Institutions 
of Simpler Peoples^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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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祖鲁人从祖上传下的习俗。50年前，新郎要向女方的父亲 
送上三四头牛，以确认婚约，而女方的亲属也会送给他同样多的牛 
或与此相等的其他物品。” ® 在西伯利亚苔藓地带的尤卡吉尔人 
中，当新婚夫妇拜访女方家人时，女方家中凡是从聘礼中收受过1 
只驯鹿的人，都要向这对新婚夫妇回赠1只驯鹿。当地人称这种 
习俗叫“收回礼”。在英属新几内亚南部的马辛人中，新郎在向父399 
亲宣布他即将结婚之后，做父亲的就要带上1个或几个珍珠贝或 
带上其他一些贵重的东西到女方家中。过些时候，还要再给他们 
送去一些吃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后，新娘的父亲则要送回礼，礼 
物的种类与价值多半与送来的相同，而且，还要回赠数量相当的食 
物。”®马林诺夫斯基博士在最近一篇关于迈卢人的论文中写道， 

正如塞利格曼教授曾充分看到的那样，惯常的礼物交换乃是巴布 
亚-美拉尼西亚以及马辛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博 
士认为，“毫无疑问，这种交换十之八九源于操办婚事的习俗。新 
郎总是先送上一笔娶亲的聘金，然后女方再把这钱送还给他。接 
着，在下一个合适的时机，新郎再送去1头猪，如此往复。虽然送 
来送去总是女方得益，也就是说，总是女方得的多些，但显而易见 
的是，这一制度与简单、纯粹的买卖婚迥然不同。而且，当我们使 
用‘聘金 > 一词时，也应当在词义上有所限定。” © 在某些地区，回礼 
甚至超过聘礼的价值。例 如：加 拿大的某些印第安人，印度南部尼 
尔吉里山区的巴达加人，以及居住在阿比西尼亚山北段余脉的博 


① Tyler, Forty Years among the Zulus , p. 118. 

② Seligman» The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 p. 506. 

③ Malinowski, ^ Natives of Mailu, ? in Trans.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 xxx 
ix，56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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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人，就有这种情况。在萨赖人中，女方父亲在婚礼上回赠的礼 
物，其价值必须是男方父亲订婚时所赠礼物的5倍。不过，回礼将 
成为新婚夫妇的共同财产。本森指出，在赫雷罗人中，女方父亲出 
嫁女儿时所得到的报偿，很难称其为“聘金”，他在婚宴上的花销要 
比这点报偿大得多。 

400 乔切尔森博士在谈到苔藓地带尤卡吉尔人的婚俗时，曾说到， 

礼物的交换“旨在增进两家人的密切接触” ®。 霍布豪斯教授曾正 
确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巩固两家联姻之好的惯常手法”克劳利 
先生则把礼物的赠答同原始部落对于礼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他 
说：“ 同我们的理解相比，原始人的礼物概念具有远为深刻的 含义； 
礼物被认为是自身的一部分。”他甚至认为买卖婚是由交换礼物的 
婚俗发展而来的，而所谓“聘金”最初则是“一种信约，即取之于自 
身而赠之以他人的信物” ®。 显然，礼物的赠送往往含有一些迷信 
的想法。且不说新娘与新郎之间的礼物交换，就是婚事过程中的 
各种礼物赠答，也都含有迷信观念。但是，克劳利先生并未提供直 
接的证据以证明其理论，因此我们无法把这种理论看作对于礼物 
赠答这一习俗的一般性解释。至于说买卖婚源于早期的礼物交 
换，笔者亦不知其理由何在。 

在某些民族中，当人们一想到把女儿当作物品一样交易时，总 
会生出一种羞耻之感。互赠礼物的做法显然与这种羞耻感有关。 
据科尔先生所述，在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中，娶亲所付的聘金，往 
往因男方的财力和新娘的灵巧而不同，但是，无论男方给多少聘 


① Jochelson, Yakaghir , p. 95. 

② Hobhouse ，Morals in Evolution t p. 154. 

③ Crawly, Mystic Rose , p. 386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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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女方的父亲都必须回赠相当于聘金一半价值的礼物，“以表示 
他并不是把女儿像奴隶一样变卖的”®。在所罗门群岛的佛罗里 
达，如果男方送上50串朗哥（即当地货币），女方就要回赠5 头猪； 
如果男方送上100串钱，女方就要回赠10头猪。“女方的人总是皿 
说，他们用钱买到的是猪，而不是新娘。” ® 据哈登博士说，在托雷 
斯海峡西部诸岛的岛民中，“女方赠送回礼的做法似乎是出于这样 
一种想法， 即：妻 子之价是高于金钱的，同时也是考虑到不要把新 
郎搞得一贫如洗。” @不过，回赠礼物有时也要根据新郎的表现而 
定，因此回礼还可对新娘起到一种保护作用。在希达察人中，新郎 
须向女方亲属分发礼品，才能正式成婚。但是，女方事后一般也要 
回赠等值的礼物，“如果他们有此财力并对新郎的表现感到满意的 
话” ®。 在下汤普森地区的印第安人中，“富裕人家如对自己的新 
女婿很中意的话，就会把结婚时送来的礼物再送还给他。” © 谢登 
伯格指出，在棉兰老岛南部的巴戈博人中，新婚夫妇成亲6个月之 
后，如果彼此都很满意，女方的父亲就会把聘金的一半还给女婿。 
据说，在楚克奇人中，如果新郎在求亲服劳务期内未同岳父吵架， 
那么，在他携妻返回自己家时，岳父通常就会送给他若干只 驯鹿， 
数量多少部分地取决于新郎在劳务期内干活儿的好坏。 

回赠礼物可采取陪送嫁妆的形式。嫁妆虽是女方父亲、双亲 


① Cole, “The Wild Tribes of Davao District, Mindanao," 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vol. xii. 

② Cod ring ton. The Melanesians , p. 238. 

③ Haddon, in Results of Cambridge Anth ro polo git a i Expedition to Torres 
Straits v. 231. 

④ Matthews, op t cit. p. 52. 

⑤ I'eit. in Fublu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jl p^dition , l.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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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亲属送给新娘的，但也直接或间接地有益于新郎。给女儿 
陪送嫁妆的习俗，在未开化民族中虽然不是到处可见，但盛行此俗 
者却也甚多。嫁妆通常包括某些食物、衣服、饰物、家庭用品或其 
402他物品，但在很多民族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家禽，或完全由家禽 
构成。在卡维龙多的尼洛特人中，女儿出嫁时，父亲要送给她一只 
羊。在巴希马人中，父亲送给女儿的礼物是牛，其数量不一，但“决 
不少于6头，以确保女儿不会挨饿”在祖鲁人中，父亲要送给女 
儿一条毛毯，还要根据自己的地位再送给女儿一定数量的牛。“不 
过，凡女儿出嫁，都会带上一头公牛，这公牛被认为附有祖先之神 
灵。如果这头牛死了，女儿就会失去娘家神灵的 保护； 如果遇到灾 
祸（诸如疾病或不育），则可杀牛献祭。”②在托达人中，女儿岀嫁， 
103 父亲所送的嫁妆是几头牛，此外，还有项链、臂圈和耳环。萨莫耶 
德人给自己的女儿所送的嫁妆，包括一个帐篷、若干只驯鹿、雪橇、 
套具、衣服和肉。在新西兰的毛利人中，有些显赫、富裕人家的女 
儿出嫁时，还会将地产和奴隶带去，当作嫁妆。 

在有些地方，父亲送给女儿的嫁妆是以回礼的形式送给新郎 
的。在东北非的马雷亚人中，嫁妆竟成了丈夫独有的财产，而不成 
其为嫁妆。在其他一些地方，妻子一旦同丈夫分居或离婚， g 卩可索 
回自己的嫁妆。但是，只要婚姻关系仍旧存在，丈夫就有对于嫁妆 
的使用权。在很多民族中，聘礼与嫁妆之间有一种有趣的联系。 
聘礼的全部或部分往往还要由新娘的父亲作为嫁妆送给新娘，或 
被当作新郎给新娘的财产或生活费。 


① Roscoe , Northern Bantu , p, ] 20. 

② Tyler, op. cit. p. 202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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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部落中，新郎要在成婚之前或刚刚成婚之后，送给新娘 _ 
一件礼物。在某些爱斯基摩人中，求婚的男子要给女的送衣服，女 
的一穿上这衣服，就成他的妻子了。据普雷斯科特说，在密西西比 
河上游一带的达科他人中，男子娶亲要送聘礼；除此之外，他还会给 
心目中的人送一'些小礼物，以表敬意。在亚利桑那的皮马族印第安 
人中，“新郎要送给新娘一条新毛毯，新郎的父母也要给新娘送一些 
礼物，但其并无买卖之意。而且，男方也并不给女方的父母送什么 
东西。” ® 阿萨拉在谈到巴拉圭的瓜纳人时，也说 过：“ 所有的结婚仪 
式实际上都成为新郎给新娘赠送小礼物的活动。” ② 在西非的芳蒂人 
中，新郎须向新娘赠送布匹、棉织品和丝绸。但除此之外，新郎就不 
再送别的什么东西了。在贝宁，“新郎要给新娘送去一套讲究的衣405 
服以及项链和手镯。” ® 在乍得湖沿岸的布杜马人中，“新郎要给新娘 
的父母分别送上 4 头牛和5枚印有玛 丽亚. 特雷西亚头像的银币。 
新娘也从新郎那里得到一头产奶的母牛。”©在阿尔莫拉地区的菩提 
亚人中，“青年男子或是自己出面，或是请朋友出面，给女友送去5 
卢比至100卢比金额不等的钱。钱裹在一锋布里。通常不是直接 
交给女友，而是交给其#友。……这些人答应对那名女子施加影 
响。但是，只有全家人同亲戚们商议之后，女方才能给以答复。如 
果他们觉得两人很般配，就会把礼物留下，否则就会把礼物送回。”⑤ 
在毛利人中，有一句话叫作“华卡惠尔惠尔”，意即以送礼博得女人 


① Russell » Pima Indiansm A.rm. Rep. Huy. Kthn. xxvi. 184. 

② Azara, Voyages dam I'Amerique meridionale, ii. 92. 

③ Nyendael, quoted by Ling Roth ，Great Benin , p. 38. 

④ Talbot , in Jour. Roy. Anthr. Inst. xli. 247 sq. 

⑤ Sherring, in Memoirs Asiatic Soc. Bengal, i. 106 sq. 


803 



的好感。男子常给他想娶的女人送礼，以期使她有意于自己。在利 
富人中，人们把那种为诱使女子同自己结婚而送的礼称为“居奈赫 
马拉”。 

在贝特索人中，当新娘刚刚嫁到婆家时，新郎要送给她一只羊， 
留着繁衍后代。在巴干达人中，新娘到达婆家门口时，新郎要给她 
几枚贝壳货币，她才肯进门。进门以后，只有再给她几枚钱，她才人 
座。晚饭端上来后，新郎还得再给她几个钱，她才肯吃。该睡觉时， 
她也一动不动，要等新郎再给一些钱后，她才肯睡。成婚之后的第 
二天，新郎要送给新娘1只羊，作为夫妻恩爱的信物。在希卢克人 
職 中，新娘进人新郎的草屋之后，总是不肯躺下。这时，要给她一些金 
属首饰，她才会躺下。第二天早上，人们会带来1只羊，杀掉以后让 
她吃。她也不肯吃，只有再给几个金属首饰后，她才肯吃。在聪加 
人的姆富莫氏族中，新娘来到新郎小屋后的第一夜，有时不肯与新 
郎交合。这时，新郎就会去找自己的父亲，问他该怎么办。父亲会 
说: “给她6便士或1先令”©，然后她就同意了。 

有偿婚姻不仅盛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而且亦可见诸已达 
到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在中国，父亲给儿子求亲，要向女方送 
礼。但是送多送少，贝 1 j 并非像“送礼”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出于两家 
人的亲善程度，而是完全听由媒人的安排。就一般情况而论，聘礼 
的金额由25元至40元不等，但也有多达百元甚至百元以上的，这 
就要看男方的条件而定了。交了聘礼，才能成婚。除了银元之外， 
还要给女方的父母或监护人送去各种财物，有时甚至是很贵重的 


① junod. J he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 i. 113. 

804 


财物，一般有丝绸、缎面以及稻米和水果，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 

中国人不愿让人把求亲所送的礼物称为娶亲的“价钱”。但贾米森 
先生认为，在过去某个时代，婚姻交易曾是一种普遍的买卖，娶亲 
送礼即是古时的遗风。其实，在家境贫寒的人家中，为父母者就往 
往会买下一个女童，将其收养为女儿，最后与自家的儿子成婚。这 
样做，既可以使其为家里干活儿，又可以节省成亲的费用。在古代 
日本，据说买卖婚和抢夺婚都是很常见的。只是自大宝律令时代407 
(701 — 11似）以来，婚姻习俗才渐渐文明了一些。 

有偿婚姻在闪米特人的各个支系中均曾流行一时 D 在巴比伦， 
男子在看中某个女子之后，就须给其父送去聘金或聘礼，数额的多 
少则因男女两方的地位而有不同。如果本人没有娶亲所需的这笔 
钱财，就得靠父母来给。不过，我们从《汉谟拉比法典》中得知，男子 
娶亲向岳父交纳聘金的做法在当时虽是一般的习俗，但也并非无一 
例外；而且，如果妻子未及生育子女而先亡，聘金还得归还丈夫。我 
们从《创世记》中了解到，雅各为娶他的两个表妹利亚和拉结，曾两 
次服侍舅舅拉班，每次长达7年；不过，古代以色列人娶亲，通常还 
是靠交送聘金，即所谓“马哈尔”。根据犹太法典的规定，当事双方 
对彼此联姻均表同意之后，还必须履行专门的手续，得到法律的确 
认，婚约才算有效。通常的一种手续叫做“卡塞” ( kaseph ), 意即“金 
钱”。新郎要当着两位证婚人的面，把一枚货币或价值相等的任何 
一件物品送给新娘，同时对新 娘说： “你已被奉献于我 。” （Be thou 
consecrated to me .) 在这种仪式中，即使只送一枚巴勒斯坦通用的最 
小铜币“贝鲁达”，也无不可。但是，到了中世纪，以“卡塞，，订婚的方 408 
式有了一些改变，新郎不再向新娘赠送钱币，而是赠送一枚普通的 

戒指。这种做法一时相习成风，并一直沿袭 至今。 以“卡塞”订婚的 

805 


方式可能是古代买卖婚的一种遗存形式，但也有人推测说，这是对 
罗马“科耶姆蒂欧”婚姻 （ co ^ ntio ) ® 的一种仿效。 

在古代阿拉伯人中，聘金被称作“麦尔” （ mahr )， 是由新郎交给 
新娘的父亲或监护人的。这种聘金已保留于伊斯兰教法之中，但已 
同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即所谓“沙对” （ sacMq ) 混在一起了。虽然 
古兰经规定，“麦尔”或“沙对”当为新娘的财产，但这一规定并未完 
全付诸实施。譬如，在巴勒斯坦乡村中，婚姻的商定就公然成为一 
宗买卖，“沙对”的一半乃至大半，都会落入新娘父亲之手，这就使得 
乡间人颇愿生女孩。而城里人不占用女儿出嫁所得的聘金，因此就 
不大愿意生女孩。在摩洛哥的某些地方，做父亲的会把所得的全部 
聘金都用来为女儿置办嫁妆，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做父亲的只用聘 
金中的一部分置办嫁妆，其余则据为己有。由此看来，“沙对”就并 
_非像西迪 • 哈利勒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类似于”某种售价。不过， 
即使新娘能够独享“沙对”之益，其婚姻也仍旧可能是一宗买卖。在 
很多部落中，除“沙对”之外，娶亲还须给新娘的父亲交送一笔钱，其 
数额往往更高，并且由新娘的父亲保留。这一习俗在讲柏柏尔语的 
部落或附近的阿拉伯部落中尤为常见。毫无疑问，这一习俗源于古 
代柏柏尔人的买卖婚。此外，在很多部落中，新郎除了给女方父亲 
送礼，还要给女方的其他亲属，特别是女方的长兄，送去礼物。这是 
因为，如果新娘的父亲已去世，其长兄即被看作新娘的监护人 。向 
新娘的其他亲属赠送礼物，意在使其影响新娘的父亲，因此有时也 
被说成是一种“贿赂”。 

有人曾经提出，在民族大迁徙发生之前，买妻当是印欧民族婚 


①国内有人将此译为“买卖婚”。参见《婚姻法学》(杨大文主编)第36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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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基础。在吠陀时代，虽说把女儿卖给人家总有些不大光彩，但 
只要向女方的父亲赠以厚礼，新娘即可到手。我们从《摩诃婆罗 
多》中了解到，般度为了得到摩陀罗 （ Madra ) 国王的妹妹，曾向他 
付以金器、珍珠、大象、马匹、车辆以及其他 器物； 买卖女人在这位 
国王家里，已相沿成习。而在印度的下等阶层中，这种习俗更为盛 
行。摩奴曾提到过8种婚姻形式，而作为其中之一的“阿修 罗”式 
Usura )， 指的就是买卖婚姻。摩奴承认有人曾允许“吠舍”（平 
民）和“首陀罗”（奴隶）这两个较低的种姓实行买卖婚，但他本人对 
于买卖婚则是一概禁止。摩奴说 ：“姑 娘的父亲若有知识就不应该 
接受财礼，即使极少；因贪而接受财礼的人就成为‘卖后代的 
人’。”®但是，新郎为娶妻向新娘的父亲赠送一对或两对牛的做 4 】 0 
法，即所谓“仙人”式 U rs ha ) 娶妻方式，却又被摩奴及其他法经作 
者视为合法。他们明确否认这种礼物是一种财礼。不过，事情很 
清楚，这种“仙人”式婚姻乃是买卖婚姻的残存形式。这一点可从 
《家范经》 （ Grihyasutra ) 中得到证明。波罗斯迦罗 （ P & as k ara ) 
和桑伽耶那 ( Sankhayana ) 所著的早期《家范经》中，都提到新郎 
向岳父赠付100头牛和一辆马车的习俗；迦塔迦 （ KMhaka ) 学派 
和摩纳婆 （ Ma nava ) 学派②的《家范经》也承认当时有向女方的父 
亲付聘金的通例。买卖婚姻尽管为《摩奴法典》所禁止，但至今仍 
在首陀罗人中广泛实行，甚至亦可见诸上层种姓。据帕德菲尔德 
先生所述，在印度南部的印度教徒中，新郎娶亲须向新娘赠以珠 
宝，但除此之外，新娘的父母疰往还要向新郎的亲友索要—笔钱， 


① 《摩奴法典》第3卷第51节，参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 5 9 贞；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② 迦塔迦和摩纳婆分别为黑夜柔吠陀中的一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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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是一大笔钱。人们把商洽这笔款项的活动称之为“交 
易”。如果有好几家都想娶同一女子，这种交易活动就简直成了拍 
卖 ：谁出 价最高，谁就会得到这名女子。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希腊远古时代，男子娶亲是实行买妻 
的办法。在英雄时代 ® ，男子选中自己的未婚妻之后，即要给其父 
送去“埃德纳”，其形式是牛，而牛则是当时的金本位货币。因此， 
少女在当时被称为“阿尔菲希波亚”，意即从求婚者那里为父母赚 
得很多牛的人。有时，也用其他一些由“牛”组合成的词称呼少女。 

“1关于“埃德纳”，赫鲁扎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那不是什么聘礼，而 
仅仅是攀亲的一点表示，意在使女方的父亲能够同意这门婚事。 
但是，赫鲁扎也承认，在远古时代，买卖婚在希腊确曾有过。不过 
他指出，这种交易并不是奴隶交易，求婚者所买的只是夫权。这一 
点是很对的。 

在古罗马的疆域内，买卖婚作为一种婚姻形式的证据则不那 
么确凿无疑。但是，据有人推测，在称为“科耶姆蒂欧” ( coemtio ) 
的象征性程序中，即保留着买卖婚的遗迹。“科耶姆蒂欧”是一种 
普遍的婚姻仪式，凡是罗马公民，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均可采用 
这种仪式缔结婚姻。这种传统仪式体现出一种对新娘的买卖关 
系：有 意娶妻的男子必须从掌管少女婚姻大事的人手中，把少女 
“买来”，才能取得婚姻权。没有这种婚姻权，就不可能获得合法的 
婚姻关系。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者认为，不能把“科耶姆蒂欧”视 

疇 

为古代买卖新娘的残余形式。马夸特就认为，这是一种后来制定 


①英雄时代，亦称“荷马时代”，系指公元前 丨1 -前9世纪古希腊氏族制度解体 
的时代。 一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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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晚近的婚姻形式，而“康法里亚蒂欧” （ confarreatio ) ①这 
一没有任何买卖意味的贵族特定婚姻形式，才是罗马最古老的婚 
姻形式。卡尔洛娃则认为，如果说买卖婚曾流行于古罗马或罗马 
人的祖先之中，那么，其残余形式并不是“科耶姆蒂欧”，而是以往 
付给新娘的“婚约金” (arrha sponsalitia ) 。 

有偿婚姻也是条顿各民族的习俗。在《爱尔比加萨迦》②中，就 
有劳务婚的 痕迹。 维格斯蒂尔对向他女儿阿丝迪求婚的斗士哈利 412 
说 :“既 然你是个穷人，那我就采用古人的办法，让你通过苦干来成 
亲。” ® 不过，一般来讲，娶亲所付的报偿还是聘金。至于聘金的多 
少，我们可以想见，在最初的时候是由双方商 定的； 但是，到了有法 
典的时代，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欧洲大陆，聘金的数额一般就由 
社会习俗或成文法规来规定了。聘金被称为 wittum 或 widem ; 盎 
格鲁撒克逊人则称之为 weotuma ， 伦巴德人称之为 meta 或 mundi - 
um ， 弗里西亚人称之为 mundsket , 斯堪的纳维亚人称之为 mundr , 
而在拉丁文中则是 pretium nuptiale 或 pretium emtionis 。 订婚叫做 
mercatio , 结婚叫做 uxorem emere 或 feminam vendere 。 阿特尔伯赫 
特王 ® 制定的肯特法典规定 :男子 娶亲须以牛买，该法典并把这种交 
易称为“买卖”。在德国，“买妻”的说法一直沿用到中世纪末期。我 
们在克里斯蒂安四世于 160 4 年颁布的挪威法典中，也发现有这一 


① 国内有人将此译为“共食婚”。参见《婚姻法学》（杨大文 主编） 第 36 页 —— 

译者 

② “萨迦'为北欧中世纪的传奇故事集，其内容反映了公元 9 -11 世纪氏族社会 
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精神面貌。流传至今的“萨迦”约有〗50种，《爱尔比加萨迦》即 
为其中之一。——译者 

③ Weinhold, Altnordisches Uben , p. 242. 

④ 阿特尔伯赫特，为肯特国王 （560—616), 曾统治亨伯河以南的整个英 格兰他 

所制定的“肯特法典”为第一部盎格鲁撒克逊法典。 一 一澤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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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而在荷兰普通百姓的语言中，新娘至今仍被称为“维尔科特” 
( verkocht ) ,意即“被人买卖的”。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再次注 
意到：买卖婚所指的并不是某一财产的买卖。古代条顿人所买的是 
a “蒙德” （ mimd )， 即对于某一女子的保护权，以及因婚姻关系而授与 
丈夫的其他权利。 

买卖婚在古代斯拉夫人中也很盛行。聘金被称作“维诺” 
( veno ), 在波兰语中则是“维亚诺” （ wiano )。 在古俄语中，达到 
结婚年龄的女孩被称为“昆卡” ( kunka ), 这个词是从“昆纳” ( ku ¬ 
na , 即“貂皮”）一词演变而来的。貂皮是古代俄国常用的支付手 
段。女孩因可被父母用来换取貂皮，故有“昆卡”之称。施拉德曾 
说 ：“时 至今日，在俄国农民中，缔结婚姻所做的头一件事一~ r 求亲 
或提亲，仍旧是一宗纯粹的商品交易。做父亲的要给儿子求亲，通 
常都要在一位亲戚的陪同下，走访女方的父母，并对他 们说： ‘我们 
家有个买主，想买你们家的一样东西。不知你们愿不愿卖。，于是， 
讨价还价便开始了。据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说，这种交易同买卖 
一头母牛没有任何不同。” ® 在南部斯拉夫人中，买卖婚在某些地 
方仍很盛行，或者说，直至不久前仍很盛行。在塞尔维亚，女子的 
身价到19世纪初期即已十分昂贵，为此，卡拉乔尔杰②不得不把 
一名女子的价格限定为一个金币 （ ducat )。 在高地阿尔巴尼亚， 
“除了偶尔有人靠抢亲结婚之外，婚姻便完全靠买 卖了” @。 


① Schrader , Family ( Teutonic and Balto - Slavic ) , ” in Hastings ， op . cit . p_ 

750. 

② 卡拉乔尔杰 （ 1762 — 181 7 ) 为塞尔维亚争取民族独立的领袖， 1805 年曾率军打 
败土耳其人，解放祖国，建立王朝； 1808 年颁布第一部宪法。一一译者 

③ Miss Durham , “High Albania and its Customs in 1908，” in Jour. Roy. An- 
thr, Inst. xl .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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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克尔特人娶亲也要交付聘礼。在爱尔兰，.聘礼包括很多 
东西，诸如金、银、铜器，衣服或马缰，牛或猪，土地或房屋。男方支 4 U 
付聘礼，通常采用婚后逐年交付的方式。我们在古爰尔兰的《布里 
恩》法典中就发现有这样一条规 定：新 娘的父亲有权享有第一年交 
付的全部聘礼。在爱尔兰语中，聘礼叫作 coibche ， 此外还有其他 
一些叫法。在威尔士语中，聘礼叫做 “ gober ” 或 “ amober ”。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偿婚姻在上述各民族中都发生了一 
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我们在未开化部落中业已注意到的习俗变 
化十分相似。它已产生出与最初的习俗截然不同的婚姻制度。在 
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一般性的趋 势：其 一是，新娘的父母或多或少 
地失去了往昔从女儿的出嫁中所得到的经济 利益； 其二是，婚约当 
事人的利益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尊重。 


这里，我们又遇到赠送回礼的习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 
样，这一习俗可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但从某些情况来看，它至少 
也可起到一种淡化买卖婚姻的作用。在中国，新娘的父母或监护 
人只收受男方的部分赠礼，其余的则奉还男方，而且还要再添置若 
干礼品，送给新郎的父母。不过，对于男方送来的钱以及指定由新 
娘所用的绸缎，则是一概收下。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就有 
一项很长的条款，专门谈到交换礼物的问题，规定“婚书与定礼一 
旦交换之后，婚姻关系即已确定，且不得变更。 ”0) 在发送聘帖时， 
也要交换礼物，否则，订婚就没有约束力。据说，在中国人看来，交425 
换定亲礼物“对男女两家最亲近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吉兆 。” (2)在印 


① Medhurst ， “Marriage, Affinity and Inheritance in China，” in Tra?is. Roy. A- 
siatic Soc. China Branch , iv. 11 sq. 

② Doolittle t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T ii. 6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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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了“仙人”式婚姻之外，还有一种保留买卖形式而摈弃买卖实 
质的婚姻，就是先收下那些具有实际价值的礼物，诸如一辆马车和 
百头母牛，然后立即奉还赠者。根据阿帕斯檀跋的说法，这种安排 
是吠陀经所规定的，其目的在于“实施法律”。这里说的法律，显然 
是指古代法。根据当时的法律，具有约束力的婚姻形式是买卖婚 
姻。在古希腊，人们缔结婚姻时，不仅娶亲的一方要送“埃德纳”， 
而且新娘的父亲也要向新郎赠送礼物，叫做“米利 亚”。 塔西佗在 
谈到日耳曼人娶亲赠物的习俗时，曾说妻子“也带来一些盔甲之类 
的东西，送给自己的丈夫。”他还 说：“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约 
束，这是一些神圣的礼节，这是一些保障婚姻的神力。”0)威尔士语 
中有“阿格维迪”一词。此词虽然有时也被用来表示新娘的嫁妆， 
但严格讲来，乃是新娘的亲属或父母交付新郎的礼物。在某种程 
度上，人们把新娘随身带来的嫁妆也看作是给新郎的回礼。 

在以上这些民族中，我们也可见到新郎向新娘赠送礼物的情 
况。这种情况在各民族中虽然可能各有因由，但很可能也都属于 
旧时聘礼的残余形式。我们知道，就很多情况而言，娶亲所付的聘 
礼并未被新娘的父母或监护人据为己有，而是全部或部分地转为 
新娘个人的财产。 

416 中国人娶亲要送定礼，而送给新娘父母的钱一般都是用于新 

娘的穿戴。在日本，求亲所送之礼均有一定之规，送礼乃是结婚礼， 
仪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礼物一送一收之后，婚约即已达成，任何 
一方均不得反悔。屈考勒尔先生说，他总也无法弄清这种礼物的 
确切含义是什么。他说，日本也有关于婚姻方面的书，但对于这个 


①塔 西佗： 《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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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却闭口 不谈； 而普通日本人则只把这看作自古沿袭下来的风 
俗，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考虑到买卖婚曾在日本相当盛行 
这一点，我们有理由设想 ：这种 送礼习俗很可能是买卖婚的遗迹。 
但是，日本也有交换礼物的婚俗。新娘同样也要向其未来的丈夫、 
公婆和亲属赠送一定的礼物，至于礼物的轻重，则总是依据新郎所 
送礼物的价值而定。 


在《汉谟拉比法典》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聘金，而且还可以发 
现新郎向新娘赠送礼物。在古代以色列，也有向新娘赠礼的类似 


习俗。亚伯拉罕的仆人®就曾“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 
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 在古代阿拉伯，新郎在婚礼上 
要向新郎赠送一件礼物，叫做“沙对”。在闪米特人中，除了新郎向 
新娘所赠的礼物之外，新郎娶亲所付的聘金（或其一 部分） 也会逐 417 
渐成为新娘的财产。希罗多德曾写道，在巴比伦人中，“出售美丽 
的姑娘的钱用来偿付奁金”气此说总不会是空口无 凭的。 科沙 
克博士认为，远古时代的聘金在《苏美尔法典》中作为新郎赠送给 
新娘的礼物保存了下来，称为“尼格-穆萨” （ nig — mussa )。 在以色 
列人中，娶亲所付的聘金 （ mohar ) 或迟或早，或多或少，终要交到 
新娘手中。也正因为如此，拉班的两个女儿才对其父大发怨言，说 
父亲把她们如同奴隶一样卖掉了，还吞没了她们的聘金。在阿拉 
伯，即便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也有人将娶亲所付的“麦尔”直接交 
给新娘，作为她个人的财产。.而在伊斯兰教法中，“麦 尔”和 “沙对，’ 


① 亚伯拉罕曾派遣仆人去给儿子以撒娶亲。仆人在并旁看中少女利百加，后随 
其到家。-—译者 

② 《圣经•创世记》第24章。 

③ 希罗 多德: 《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一卷第1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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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没有任何区別了。 

时至今日，在犹太人和穆斯林中，仍可见到由丈夫给妻子提供 
妆奁的习俗。《犹太法典》规定，为使妇女在寡居或离婚后的生活 
能有保障，男子在婚前须以书面形式申明 ，一 旦自己死亡或夫妻离 
异，妻子有权得到自己财产的一定份额。这种契据叫做“凯图巴” 
(kethubhah), 意即“婚姻契据”。它所规定的最低数 额是： 与处女 
结婚为200银元 （denarri) ，与寡妇结婚为100银元。为确保妻子 
对于“凯图巴”规定份额的所有权，丈夫须以全部财产（包括动产和 
不动产）作为抵押。虽然在很多国家中，“凯图巴”已不再有多少法 
律意义，但大多数犹太人结婚时，仍旧保留订立“凯图巴”的做法。 
据说，“凯图巴”制度是由西蒙 •本. 舍塔赫 ( 1 ) 在公元前100年左 
418 右创立或规定的。但是，它似乎与有偿婚姻这一古老习俗也有某 
种联系。 

伊斯兰教中的“麦尔”或“沙对”显然也是这种情况。“麦尔，’或 
“沙对”虽然是交给新娘父亲的，但依据《古兰经》的规定，应成为新 
娘本人的财产。伊斯兰教规定，缔结有效的婚姻，须交付“沙 对”。 
诚然，一个男子如果不交付“沙对”，也可以合法地娶亲结婚；但在 
这种情况下，法律则规定要以婚约本身的形式给女方以补偿。至 
于“沙对”的数额，法律未规定最高限额，但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 
都认为，给得太多也是不适宜的。关于最低限额，哈乃斐学派②律 
师曾定为10个迪拉姆 （dirhems)， 相当于四五个先令。不过，哈 
乃斐教法盛行于经济比较富裕、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而住在贫 


① 西蒙•本 • 舍塔赫为犹太人马加比家族的成员，公元前丨世纪曾辅佐其姊萨 
洛梅_亚历山大拉（犹太最后一位统治者）治理国家，进行社会改革。——译者 

② 哈乃斐学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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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荒凉地带的马利基人则认为“沙对”的最低额可为 3 个迪拉姆。 
但是，以上这些对于最低限额的规定在很早以前就已废止了。在 
摩洛哥的某些地区，“沙对”的数额是由习俗所规定的。由于习俗 
的不同，即使在同一个部落之内，“沙对”的数额也可能相差悬殊。 
例如，在杜卡拉的乌拉德-布阿齐斯部落的一个支系中，“沙对”为 
20个麦特科尔 （ metqalh 合8个西班牙比 赛塔； 而在另一个支系 
中，“沙对”则高达400麦特科尔。不过 ，一 般来说 ，“ 沙对”总是随 
家境的不同而异。在非斯，家境不大富裕的人家，娶一个处女要付 
70 M 100元 ( dollars ), 娶一个寡妇或离婚女子则付30至40 元； 

如果男女两家都很富有，娶亲所付的“沙对”则可高达 600 元之多。 
据伯克哈特说，“在开罗的头等商人中，‘沙对，为 200 至 300 元； 在 
二等商人中为 60 至 80 元，地位较低的则往往只付三五元。” ① 在419 
麦加，“麦尔”在几元到几百元之间不等。在麦地那的名门望族之 
中，人们认为 400 元上下比较适宜。在西奈山的贝都因人中，女子 
的身价为 “5 元至 10 元之间，但如果出身名门望族，长得又非常俊 
俏，有时也可达到 30 元”如果所娶的女子是寡妇或弃妇，“沙 
对”通常都要少 一些； 但也并非一定如此，至少在摩洛哥是这种情 
况。“沙对”也并非一定要以金钱的形式 支付；西迪. 哈利勒曾指 
出，缔结婚约如交付家具、骆驼或奴隶等形式的“沙对”，婚姻亦被 
视为合法。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各种传说，都没有说过“沙对 ，，必 
须在完婚之前交付。后来有一些法官规定，只有部分“ 沙对” 是应 
当立即交付或按期交付的，其余的则可在某一规定期限内或在婚 


① Burckhardt ，Arabic Proverbs , p. 113. 

@ Burckhardt ^ Notes on the Bedouins and Wahabys f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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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解除时（如离婚或一方死亡时）交付。在开罗，结婚时往往只须 
立即交付2/3或一半的钱。在摩洛哥，有些地方要求在完婚之前 
就将“沙对”一并交齐，有些地方则允许将一半或少一半留待以后 
再付。“拖欠”的部分可分期支付，也可通过丈夫向妻子赠物的形 
_式偿还，但就大多数情况来看，这部分款项只有在丈夫死后，或是 
在丈夫无故休弃妻子时，才须支付。在有些部落中，缔结婚姻并不 
交付“沙对”，只有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才要求全付或付一部分。 

在印欧语系各民族中，聘礼的转变也反映在语言中。这表现 
在，用于表示聘礼的名词后来都带有嫁妆的含义。在印度，聘礼最 
初本是新娘的父母或监护人把新娘许配给新郎后得到的一种补 
偿;但是后来就变成结婚的礼物，或直接由新郎交给新娘，或经由 
新娘的父母交给新娘。摩奴说过 ：“只 要新娘的亲属不把她们受赠 
的礼物据为己有，这就不是‘卖’；这不过是给新娘以体面。” ® 这种 
礼物被叫做“价钱” ( culka ), 意即给新娘的酬金。但是，它同以前 
的买卖婚姻仍有密切的联系，这可从以下事实中看出 ：它最 终以一 
种特殊的转让途径落入新娘兄弟之手，而且，《乔达摩经》的一种译 
本中有关这种继承关系的规定甚至允许在新娘有生之时，将新娘 
酬金归新娘的兄弟所有。据杜波依斯说，在现代印度，有名望的人 
家从不占用女儿出嫁所得的钱，而是用以购买珠宝，在新娘出嫁当 
天送给她。 

在希腊英雄时代，新郎不但向新娘的父亲赠以“埃德纳”，而 
且还向新娘本人赠以礼物“佐拉”。再者，新娘的父亲也并不总是 


①《摩奴法典》第3卷第51节，参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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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埃德纳”据为己有，而要把它或多或少地转交给自己的女儿。 
我们听说，新郎在初次看到新娘揭开面纱之时，或在与新娘共度421 
“神秘良宵” （ vu ? 之后，也要向新娘赠送礼物。在罗马，新 
郎要向新娘赠送订婚礼物，人们称之为“婚约金” (arrha sponsali - 
tia )。 这可能也是早期聘金的遗存形式。 

条顿民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在公元 6 — 9 世纪，亦即 
民间法时期，人们已不再把聘礼交给新娘的父亲或监护人，而是送 
给新娘本人。监护人的权利实际上已仅仅局限于收受定礼 
( handgeld ) ，也就是说，根据《萨利克法典》，履行收受金银钱财的 
正式手续。但是，这并不是说，原来的那种聘礼到后来就真的在缔 
结婚约时交给新娘了。只要丈夫还在世，妻子的财产就归丈夫所 
控制，只有在丈夫死后才能从他的遗产中分得一些生活费。波洛 
克和梅特兰指出 ：“当 我们的目光转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婚约上 
时，我们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什么金钱交易，因为新娘的男性亲属 422 
并不是以出让新娘来换取聘礼。应当说，新郎总是同女方亲属立 
约，保证他会赠给新娘一定的财产。新郎还会声言说，只要新娘 
‘愿意接受他的心意 ，，他 就保证会送给新娘一份晨礼©;只要新娘 
比他长寿，他就会给新娘留下一份产业。毫无疑问，新娘的男性亲 
属会从这项交易中得到好处，就像很久以后，新娘的父亲及封建领 
主仍能从中渔利一样。但是，问题的实质是 ：他们 为了新娘的利 
益，提出要以新娘日后为妻和守寡时的体面待遇作为出嫁的条 
件说到“晨礼”，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和瑞士，已有很长的 


① 晨礼是新郎在婚后第二天早上送给新娘的礼物。这是欧洲旧时的一种风 
俗。--译者 

② Pollock and Maitland, up. cit. ii.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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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了，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有不少作者都认为，晨礼最初是由聘 
礼演变来的，或者说，是聘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施罗德则指出，虽 
然晨礼到后来纯粹变成了以备妻子寡居时的生活保障，而且，如果 
都由不动产构成的话，就几乎可同原来的聘礼相提并论，但它最初 
是从古代的“招亲礼”发展而来的。施罗德还把晨礼同塔西佗所说 
的“妆奁” （ dos ) 联系起来。据塔西佗说，在古代日耳曼人中，妆奁 
是由丈夫送给妻子的，而不是由妻子带给丈夫的。还有人把晨礼 
看作“处女金 ” （pretium virginitatis ) 。不过，反对此说者也提出 
了据以争辩的根据，即寡妇再婚时有时也会得到晨礼。但不管怎 
么说，“晨礼”一词无疑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同婚姻的完成有一定 
的关系。不过，除了这层补偿之意，很可能还有其他含义。在摩洛 
423 哥等穆斯林国家，新郎在即将完婚之前或刚刚完婚之后，都要赠钱 
给新娘作为礼物。笔者已经找到其中的缘由。据说，其最初的本 
意是用以避邪。 


据科瓦列夫斯基教授说，在大俄罗斯人中，新郎为娶亲而送来 
的钱，照例是由新娘的父亲负责处置。他根据本人所得的金额，或 
多或少地用来给女儿置办嫁妆。古爱尔兰的《布里恩法典》曾经规 
定，女方的父亲有权得到头一年交来的全部聘金 （ coibche )， 但到 
第二年只可得 2 /3,第三年只可得一半，以后越来越少。每年所余 
的聘金则归女儿所有。在古威尔士，新郎必须在完婚后的第二天 
早晨，给新娘赠送晨礼 （ cowyll )， “以报其童贞”。晨礼的多少已 
由法律作出规定，要依新娘父亲的地位而定。 


以上，我们已从有偿婚姻谈到给新娘置办嫁妆的习俗，而嫁妆 

中的一部分通常来自男方娶亲所付的聘礼。嫁妆可有不同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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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些用意又常常交织在一起。它可能具有一种回礼的含义；也 
可能是想表示，妻子要与丈夫一同担负共同生活的 费用； 通常还是 
留给女方的一笔财产，以备丈夫死后或夫妻离异后使用。但是，无 
论其用意如何，只要婚姻关系没有终止，丈夫一般就有对于嫁妆的 
用益权。因此，嫁妆不仅是给予新娘的一笔财产，而且同时也是送 
给丈夫的回礼。实际上，嫁妆还可以成为购买丈夫的一种手段。 

阿科斯塔在谈到古代墨西哥人的新婚习俗时，曾这样说过： 424 
“新婚夫妇走进屋子之后，就开始把男女双方各自带来的东西，如 
房产、地产、珠宝首饰等，统统列人清单，交双方父亲保存。将来一 
旦离婚（在古代墨西哥人中，夫妻如果不和，常常会离婚），就按照 
每人所带之物分还财物。” ® 

在古代巴比伦，新娘出嫁时，通常都从娘家带来嫁妆，虽然做 
丈夫的也有对于嫁妆的用益权，但这始终是妻子的财产。根据《汉 
谟拉比法典》的规定，如果做丈夫的离弃妻子，或者，“倘其贞洁无 
过，而其夫经常外出，且对之进行凌辱” ® ，则嫁妆归还妻子，妻子 
遂返归娘家。如果妻子疾病缠身，而丈夫另有所娶，妻子亦可携带 
嫁妆而走。在女方已将聘金归还男方的条件下，妻子死后，嫁妆将 
留给 子女； 如无子女，则归娘家所有。但是，如果丈夫没有索回聘 
金，则可从妻子的嫁妆中将聘金扣除，再将剩余部分交给女方的父 
亲。这一点说明，嫁妆的数额要超过聘金。而且，给新娘置办嫁妆 
的习俗在巴比伦的法律中渐趋重要 ，一 直保留到支付聘金的做法 
废止之后。 


① Acosta ，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 f the Indies , ii , 370, 

② 参见《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 ：“汉 谟拉比 法典” 篇。又，在韦氏引文中，“贞 
洁无过”前面还有“一贯节俭度日”之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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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中，新娘出嫁时，除了新郎所送的“沙对”或“麦尔”之 
夕卜，新娘的父亲通常也要送给新娘一整东西。在印度穆斯林中， 
m “虽说筹备婚礼完全是新郎的义务，但新娘的父亲如果不是很拮据 
的话，也会为女儿置办婚礼用品。在新郎为未来的妻子交付置办 
嫁妆的钱款时，只要新娘的父亲有此实力，就也会给女儿一笔置办 
嫁妆的钱，或是根据习俗，给新郎一定的捐助” (1 。在埃及，不仅新 
郎要给新娘支付嫁妆费用，而且娘家还要拿出更多的钱来，为新娘 
置办家具、衣物和首饰。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在结婚费用的开支 
上，除了男方的……之外，还包括岳父家付出的一笔钱，这也用来 
添置家具、日用品，以及为妻子购买衣物服饰等”②。据说，在非 
斯，按照风俗习惯的要求，新娘的父亲用于女儿嫁妆的费用 ，不得 
少于“沙对”的金额。在摩洛哥北部的安杰拉，父亲要用自己的钱 
给女儿置办穿戴。在大阿特拉斯的一个柏柏尔部落---艾特塔梅 
杜人中，做父亲的若能给女儿置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将是一件非常 
自豪的事。这样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一头牛、数只羊、银饰、丝巾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可值50至200元之多。而一个穷人则只能用 
男方交来的钱给女儿买几件衣服。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人中，女方的父亲或哥哥为新娘置备嫁妆 
的情况也不少见。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女儿或妹妹得以体面嫁 
人。我们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做丈夫的往往会吞占新娘的嫁 
126 妆以及其他可能得到的东西。即使在印度史诗中，对于妇女个人 
财产（室多利诃那）的承认也是艰难而缓慢的。“室多利诃那’， 


① Ameer Ali , op, cit. ii. 308. 

3 Guys, [ Vi Dervk.h al^erien en Syrie » p, 1 99. 
820 




( stridhana ) 一词是乔达摩首次提到的，但对此讲得较多的，还是 
《利论》 （ Arthahstra ) 和峨湿奴 （ Vishnu )。 一位妇女的“室多利 
诃那”包括其父母、儿子、兄弟或其他亲属所送的任何礼物，其父交 
还的聘金 ( culka ) ,以及丈夫因另有新爱而使妻子失去正妻地位 
后所支付的罚金。妻子死后，如有女儿，则财产归女儿所有；没有 


女儿，则归儿子所有。但根据另一些规定，无论何种情况，母产均 
由儿女平分。如果妻子死时无后，则视其当初出嫁时，是否符合四 
种上等娶妻方式中的一种。如符合，则财产归其夫 所有； 不符，则 
归其父所有。印度法律承认已婚妇女对于个人财产拥有支配权 • 
但如遇危难，丈夫仍有权动用妻子的财产。 

关于古代高卢的情况，根据凯撒的说法，新娘出嫁都带有嫁 
妆，但丈夫还要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相等的数额，加入其中。如果 
夫妻一方去世，那么这两份财产以及婚后的积蓄就归幸存的一方 
所有。在爱尔兰人中，虽然新郎娶亲照例要付聘金，但新娘自己只 
要有财产或贵重之物，出嫁时也都要带上。新娘常带的东西有：珠 
宝、金器、牲畜或地产。这些财物始终为新娘所专有。此外，新婚 427 
夫妇的朋友们也常为其集资，人们称之为“蒂诺尔” ( tinol ), 意即 
“募集之 款”。 根据法律，这项募集款的2/3归男方所有 .1/3 归女 
方所有。如果妻子确有证据说明丈夫曾对自己进行虐待，并因此 
而与丈夫离异，那么，她有权得到自己的嫁妆或嫁妆中自己婚后留 
用的部分^如果一对夫妇经相互同意而离异，妻子可带走结婚时 
带来的全部东西，而丈夫则可保留自己提供的那一部分。如果婚 
姻期间夫妻的共同财产有所增加，那么.在离异时，则按当初投人 
的比例对全部财产进行分配。在古威尔士，女儿出嫁时，似乎都有 
权从父亲或其他亲属那里得到一份嫁妆或财产 ( gwaddoJ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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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括建立新家所需的各种用品，而且还有专供新娘使用的一 
些东西。如果夫妻在结婚（差3天）满7年之前离异，妻子可将这 
份嫁妆带走。而妻子如没有正当理由就同丈夫离异，她就会失去 
其全部财产，只有晨礼 （ cowyll ) 除外•，此外，她也无权带走丈夫因 
通奸而付给她的罚金。如果夫妻在结婚7年之后离异，财产则实 
行平分。 

在雅典，按照惯例，新娘出嫁都带有嫁妆 （ Trpois )， 其通常形式 
都是钱币，不过有时也带有动产，以房地产作嫁妆的情况则很罕 
见。有了嫁妆，妻子就可以对婚姻生活的开销有所 捐助； 同时，也 
可以对婚姻的草率解体起到一种遏制作用。嫁妆的多少，悉由新 
428 娘的父亲酌定。没有迹象表明：给女儿置备嫁妆是父亲的一项法 
定义务。但同时，陪送嫁妆又几乎成为明媒正娶的一个标志，而有 
别于纳妾。伊塞奥斯①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体面的父亲为其婚生 
女儿置备的嫁妆，都不会少于其财产的 1/10。 做丈夫的对嫁妆享 
有用益权。为此，欧里庇得斯 @ 这位把自己时代的风习移到英雄 
时代的作家，就曾借用美狄亚的嘴诉说道，女性不得不以重金去买 
丈夫。不过，嫁妆始终属于妻子的财产。由于做丈夫的将来很有 
可能要退还妻子的嫁妆，因此按当时的要求，他须以房地产作为抵 
押。婚姻维系期间，嫁妆不得索还，但是，无论是出于一方的意愿， 
还是出于双方的同意，只要夫妻离异，嫁妆就必须归还给女方的父 
亲或监护人。如果夫妻任何一方死亡，而他们又没有子女，嫁妆也 


① 伊塞奥斯（约公元前 “0—前350年 K 为古希腊演讲稿的职业撰稿人。一 

译者 

②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 4 以一前406年），为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共写有92 
个剧本.其中 3 个都有美狄亚作为恶狠女性的典型人物出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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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退还。另一方面，如果夫妻双方生有子女，而且丈夫死后，妻 
子又在原夫妻住所继续生活的话，嫁妆则成为母子（女）的财产。 


不过，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携带嫁妆，回到父亲家里生活。由 
此可见，嫁妆总是伴随女方而最终留给其子女。这里还有一点需 
要补 充：在 希腊，出嫁时携带嫁妆这一特权并不仅仅局限于雅典的 
妇女。据推测，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斯巴达城邦全部领地的近2/5， 
都成为嫁妆的抵押而归女方所有。 

同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更把嫁妆作为辨识合法妻子的一个标 429 
志。妇女在法律上有权向父亲索要“多斯” （dos)， 意即嫁妆。不 
过，这嫁妆要交给丈夫，而不是归妻子所有。虽说嫁妆的本意仍在 
于给妻子一方提供一种生活保障，可实际上却成了对家庭共同开 
销的一项捐助。根据古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丈夫对嫁妆拥有所有 
权所附带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转让权和抵押权。法律还把丈夫 
认定为“多斯’’的唯一所有者，不仅婚姻维系期间如此，而且婚姻关 
系解除以后也仍旧如此。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的权利也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公元前18年颁布的《成年法》就禁止丈夫转让 
或抵押“多斯”中所包含的任何意大利地产 （fundus Itdicus)。 接 
着，査士丁尼又进一步将这种限制扩大到“多斯”中的任何地产。 
丈夫即使得到妻子本人的同意，也不得抵押或变卖“ 多斯” 中的地 
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地产都将完整无缺地保留给妻子。 
丈夫对于“多斯”的用益权也被局限于婚姻维系期间。在查士丁尼 
之前的法律中，丈夫归还“多斯，，的义务乃是极其有限的。这表现 
在：即 使婚姻关系解除之后，丈夫仍被认作“多斯”的真正所 有者； 
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才允许妻子本人或是为她提供“多斯，， 
的人，向男方提出归还“多斯，，及其所有权的要求。然而，査士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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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定，除非婚姻的解除系由女方的行为不端所致，否则，无 
论何种情况，丈夫都必须把“多斯”归还女方。丈夫在处理妻子陪 
嫁财产上所受到的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同婚姻关系的松 
弛有关。假如夫妻关系能够维系终生，那么，即使把“多斯”与丈夫 
的财产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夫妻间的离 
430异越来越多，那就非得在财产上分个清楚不可了。不过，罗马法律 
在有关“多斯”问题上的这种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受到希 
腊法律的影响。根据希腊法律的规定，陪嫁财产归妻子本人所有。 

罗马人有关“多斯”的一般传统，后来由教会承袭下来。置备 
嫁妆的实际目的，仍在于给女儿为妻后提供一种生活 保障； 对这笔 
财产丈夫不得任意 剥夺； 丈夫死后嫁妆仍归妻子所有。查士丁尼 
原则，即妻子的陪嫁物虽由丈夫管理和使用但仍属妻子本人所有 
的原则，后来成为各国就此问题进行立法的基础，虽然也或多或少 
做了一些修订。查士丁尼在若干法典中都曾宣称，只有社会上层 
人家才有置备嫁妆的义务;但是，旧俗并未废止。后来制定的很多 
法律都规定，新娘出嫁时，有权向父母索要嫁妆。普鲁士法仍旧规 
定，新婚夫妇的婚礼和住房应由新娘的父亲或母亲负责操办和安 
排。而另一方面，《拿破仑 法典》 则规定，父母没有为女儿置备嫁妆 
的义务。现代立法一般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不过从情感上讲，还 
是有人极力主张陪送嫁妆，尤以所谓“拉丁”国家为甚。正如亨 
利 • 梅因爵士所指岀的，法国人素来有以省吃俭用、积财囤物著称 
的习惯，究其原委，主要就是对送嫁妆情有独钟。这种心态可能源 
于罗马法律中的某些义务性条款，尔后又为人们代代相传，以至于 
此 o 


使嫁妆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得以保留下来的，还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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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因素。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法律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如果 
成年女性在人数上超过了成年男性，如果有很多男子终生未娶，如 
果已婚妇女又往往过着安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嫁妆 
就难免成为为父者为女购夫的一种手段，正像从前男子要从女方 
父亲那里买得新娘一样。 

在印度，给女儿寻找丈夫是一件棘手的事，以致竟成为一宗赤 
裸裸的买卖。下层种姓往往是花钱娶亲，而上层种姓则是花钱嫁 
女。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那些实行“攀高婚”，即女方只能与同 
种姓或高种姓婚配的地方，或是在女性过多的地方，嫁女往往要支 
付很大一笔钱。近来年，新郎的学历已对其身价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在孟加拉，出身卡亚斯塔①种姓的大学毕业生通常都可“卖 
得”500至1000卢比，有的甚至达到10000卢比的纪录。 


①卡亚斯塔为印度北部和东部的重要种姓，其成员多在行政机关从事 文书丁 作。 
特别是在盂加拉邦.他们往往处于显赫的地位。-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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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十四届 
邇圍乳仪 


缔结一桩婚姻，必须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并具备上文提及的 
其他一些条件。但是，即使这些要求都已达到，也还要再做一些事 
情，才能使男女之间的结合得以有效，或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才 
能使婚姻得以完成。此外，某些仪式虽然对于缔结婚姻来说并不 
是非有不可，但依据旧例，往往还要举行。 

与缔结婚姻相关的礼仪，往往包括一连串的仪式和禁忌，其时 

间跨度之长，可以从议婚之日开始一直延续到完婚之后。在举行 

订婚和结婚仪式的时候，以及在这两大仪式之间，礼仪活动尤为频 

繁。至于这段时间的长短，也就是从订婚仪式到结婚仪式之间的 

间隔，真可谓是千差万别。有的可达数年、数月；有的只有短短几 

天，甚至几个 小时； 还有的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间隔。在爱尔兰西 

部，从庆祝订婚到举行结婚典礼，仅仅间隔一两天的时间。在犹太 

人中，早在11世纪时就已形成这样的习俗，即将订婚和结婚的仪 

式安排在同一天举行，有的仅隔数小时，有的索性合而为一。届 

433 时，参加婚礼的来宾可尽情地享受新郎的款待。在古罗马，订婚虽 

被视为结婚前应有的一种准备，而且也比较普遍，但从法律上讲， 

并无此必要。基督教在这方面的礼仪，主要是从罗马人的 spon - 

salia (订婚）和 nuptioe (婚礼）演变而来，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便 

已将订婚和结婚的形式合而为一了。但是，在民间风俗中，订婚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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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结婚仪式仍旧是分别举行的。不过，由于教会礼仪的传入，这 
两种在不同场合下举行的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相互发生混淆。 
在关于某一民族或某些亲缘民族婚姻礼仪的著述中，作者们 


都是根据这些仪式的先后顺序加以论述的。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做 
法。笔者所著《摩洛哥的婚姻礼仪》一文，便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但在本书中，笔者将采用另一种方法，即根据仪式的异同加以归 
类，而不问这一仪式在婚姻礼仪中的先后顺序。当然，这并不是 
说，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些仪式的先后顺序。其实，一种仪式出现于 
何种场合，对于解释这种仪式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同 
一仪式在不同的情况下亦可能出现于不同的场合。例如，在同一 
民族中，同一仪式有时可用于订婚，有时可用于结婚，有时又可兼 
用于两种场合。笔者的主要目的，乃是在于探寻这些仪式的意义。 
不过，我们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都只能是一种假说。这是因为，很 
少有人谈及某种仪式的意义，而有些人虽然对某一仪式做了一些 
解释，但其解释却表明，人们早已忘记这些仪式的最初含义了。此 
外，有些仪式虽然形式相似，但意义却迥然不同。 

从最普遍的意义来说，婚姻礼仪的社会目的在于使男女的结 
合具有一种公开性。伯恩小姐 说过： “无论在什么地方，公开性 
都是 E 分合法婚姻与非法苟合的一个标志。”①男女之间的结合434 
要想有效，就必须取得官方的批准。此种情况不独现代文明国家 
为然。在古代秘鲁人中，国王每年或每隔一年都要在库斯科将王 
族中所有已到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女召集到一起。他先——呼喊每 
一对男女的名字，然后把他们的手合在一起，再将其交给他们的 


① Miss Burne ，Handbook of Folklore .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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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这一级别的人们中，只有这样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地方 
长官和酋长根据其职责，也有义务依照此例，给辖区内的男女青 
年成婚。同样，在尼加拉瓜，缔结婚姻也是“酋长所主持的一种 
民事活 动”' 在加利福尼亚蒙昧的波莫人中，有两个酋长，一 
个是“战争酋长”，一个是“和平酋长”，后者作为某种风纪监察 
官，必须主持部落中的婚礼，即在双方父母和亲友在场的情况 
下，为男女双方缔结一个简单的誓约。在棉兰老岛的苏巴努人 
中，“婚姻仪式是由村寨中的头人主持的，而且假如新郎能送得 
起礼的话，头人还可以因主持婚礼而得到回报。”②在马来半岛 
的萨凯人中，男女双方成亲，要由酋长正式宣布。据说在某些部 
落中，没有酋长的同意，人们就不得结婚。 

婚姻的公开性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在毛利人的社会下 
层中，“如果一名女子想与某个男子结婚，而一年一度的议事大会 
却又没有安排这粧婚事，那么，按照习俗，她就可以在准备结婚的 
前一天晚上把亲友召集到一起，站出来向他们 宣布： ‘我想找个丈 
夫了，他就是某某人。’只要这样宣告一番，就足以达到结婚的目的 
435 了。” @ 在苏门答腊的库布人中，整个婚姻仪式的主要内容便是简 
单地宣布一下某男与某女结为夫妻。在马来半岛的异教部落中， 
一般来说，只要婚姻中的买卖行为在进行过程中有适当的见证人， 
那么，这种买卖行为本身就已具有足够的约束力。大多数曼尼普 
尔人都“认为，只要男女双方已同居，并为公众所知晓，这就足够 


① Squier，“Observations o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logy of Nicaragua, 
Trans. American Ethru Soc. vol. iii. pt. i. 127. 

② Finley and Churchill, Subanu^ p. 29 stj. 

③ 1 regear. The Maori Race . p.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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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过，这种同居一定要符合当地的内婚和外婚规定。 ® 在尼 
日利亚南部的埃科伊人中，新娘在接受了新郎的结婚礼物以后， 

“新婚夫妇必须向酋长和众人公开宣布他们的婚事，同时，钟声响 
起，向全城昭告此事。” @ 

根据伊斯兰教逊尼派法典，缔结婚约至少应有两名证婚人在 
场，以证明婚约的缔结是正当的，是符合有关规定的。马立克教派 
则坚持主张，证婚人应当是“德高望重之人”根据《塔木德》中 
的规劝，举行婚庆活动应成立一个会众组织，最好由10名成年男 
性参加。在中世纪，很多犹太社区还把这一规劝转变为法律条文。 
在梵文经典文献中，火神阿耆尼常常被称为婚姻的“见证人”。在 
印度教的观念中，由火作为见证的婚姻是不得解除的。现在，婆罗 
门举行婚礼时，仍要敬请5位大神光临，这5位大神是因陀罗、伐 436 
楼拿、昌陀罗、夜摩天和梵天。在拜火教徒中，婚礼庆典至少要请 
5位宾客参加。在罗马贵族的婚姻形式“共食婚” （ confarreatio ) 

中，则要请大祭司、朱庇特神的祭司和另外10位见证人出席。时 
至今日，在条顿国家中，订婚仪式仍要有证人参加。 

婚姻中两性结合的完成，有的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在 
班图族的卡维龙多人中，新郎圆房完婚，须有众多已婚未婚女性在 
场。在刚果河下游地区的民族中，见证人还必须亲自了解新郎是 
否具有完婚之能力。如发现新郎由于阳痿而未能完婚，则婚姻即 
告破裂。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科伊塔人中，新郎准备成亲时，必须事 


① Hodson, Meitheis, p. 1 16. 

② Talbot, In the Shadmv of the Busk » p. 105 sq. 

③ Sidi halil. Muhtasar, 5 CRusell and Abdullah al mam'un Sulirawardy, ^Man¬ 
ual of the La-w of Marriage 7 ' from the MuKhtasar of Sidi Khalil,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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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新娘的母亲送个信，“是夜，新郎即为新娘备下一床睡席，新郎 
须在女方家人歇息之前，当众来到新娘身边。” @在哥伦比亚北部 
的奇布査人中，有一支叫做伊卡的部落。在那里，婚姻的完成须有 
一位德高望重的印第安长者在场（虽然不必亲眼目睹），然后立即 
当众宣布。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利南族印第安人中，“只要一对青年 
男女在脸上都画上指甲印，结伴出现在大家面前，人们即可知道， 
437他俩已于昨晚完了婚。仅此一项，即被视为结婚证明，由此，全村 
人也就都知道他俩已结为夫妻了。” ® 从前，在条顿各国中，只有证 
明新婚夫妇已同睡于一条毛毯之下，婚姻才被视为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新娘和新郎须在证人面前上床完婚。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 
相当晚近的时期。在瑞典南部斯科讷的某些地方，直到19世纪 
初，新人仍须在所有宾客面前脱下 衣服； 在瑞典的布胡斯伦以及德 
国的勃兰登堡，直至不久以前，还有客人在新人上床之后进人洞房 
的习俗。在斯拉夫各民族中，新郎和新娘都是在庄重的仪式中被 
带人新 房的； 而在其中的大多数民族中，新娘都要在证人面前与丈 
夫一起上床。在古代印度，似乎也有一种与此十分相似的习俗曾 
盛行一时。在罗马，女傧相要陪同新婚夫妇进入洞房。 

使男女之间的结合具有公开性的一个极为常见的方式，就是 
以婚宴志贺，以满座宾朋为证人。婚礼的举行，有的是在女方家 
中，有的是在男方 家中； 而婚宴则可在两家举办。不过，有些地 
⑶方，婚宴虽然是在女方家中筹办的，但费用却由男方支付。举行 
婚礼不仅可以起到使婚姻关系公幵化的目的，而且与此同时，还 


① Seligman f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 p. 77 s(f. 

② Fages, quoted by Mason, Ethnology of the Salina Indians,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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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男女双方的家人聚集一堂，增加彼此的情谊。从这点看来， 
在那些几乎把聚餐视为结盟之举的国家，婚宴就具有更为重要的 
社会意义。 

人们举行各种婚姻仪式，乃是出于很多不同的用意。有些礼 
仪是与新娘离家远嫁直接有关的。我们在前几章中曾经谈到，新 
娘出嫁之时，娘家人或新娘本人常常要进行一番礼仪性的反抗，新 
娘还要正式哭闹一番。这些仪式即属此类。还有一类仪式，我们 
可将其划人范 • 根纳普称之为“离别仪式”的那一类。不过，他所 
列举的有关这类礼仪的单子，显然有些过长。其中有些主要是一 
种辟邪仪式，而另一些则并不属于单纯意义上的离别，而是与人生 
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有关。例如，换装习俗即属此类。 
依据这种习俗，英格兰的“农家女在岀嫁之前，要将身上的衣服一 
件件脱下，然后用从未洗过的衣服装饰一新，连以前用过的一根别 
针也不能要。” ® 同样 ，范. 根纳普所说的“团聚仪式”，也属于一种 
包罗广泛的婚姻礼仪，而与结婚带来的新境况有关。对于这种新 
境况中的很多情景来说，使用“团聚仪式”这一术语是完全不妥的。 

在最为常见的婚姻礼仪中，有些是用以象征男女双方之结合 439 
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加强婚姻纽带为初衷的。此类仪式当首 
推“握手”。在非洲，这一习俗可见于瓦邦代人 之中； 不过在阿比西 
尼亚，新娘和新郎是把他们的小指勾在一起，在昆 士兰的 莱姆斯 
通，男女缔结婚姻之后，“双方要在部落众人面前把手握合起 
来。” ® 在新几内亚的努福尔人中，男女结婚时，由一位长者将新郎 


① Miss Burne ，Shropshire Folk-lore, p. 289. 

② Lang, Cookslound in North-Eastern Australia , p.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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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手放入新娘的右手。在马六甲的贝努亚人中，是由一位部落 
长老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道：“ 各位在场的人，你们听着，有两个单 
身的人现在要结合了”，接着，这对年轻男女便开始向对方走去，把 
手握在一起，到此，这一乡间仪式也就结束了在萨凯人中，“男 
方右手的小指要与女方左手的小指勾在一起。” @ 在东高止山的贡 
德人中，只要“迪萨里”（土著祭司）将一对男女的小指勾在一起， 
“就清楚地表示，已承认他们的结合为圣洁的婚姻。” ® 在缅甸，则 
有这样一种旧俗，“新娘和新郎要在出席婚礼的所有宾客面前，把 
右手握在一起。”® 

手的握合，或者说，新郎握住新娘的手，自古以来就是印欧各 
“0民族最重要的婚姻礼仪之一。在《吠陀》中，丈夫被称为 
hastagrabha , 意即“牵手人”，而 pgnigrahana 或 hastagrahana (意 
即“牵手”）则是梵文中表示“婚礼”之意的一个常用词。根据《家范 
经》的记载，新郎要用自己的右手握住新娘的右手，诵读《梨俱吠 
陀》中的诗句 ：“让 我牵住你的手，为了你我的 幸福； 让我们夫妻相 
依为伴，白头 到老； 薄伽、阿耶摩、娑维德利及普兰提诸神已经把你 
给了我，替我管理家务（又一 说：替 我看管灶火）。” © 在罗马，新娘 
要在女傧相（这种女傧相必须是只结过一次婚的妇女）的指点下， 
把自己的右手放入新郎的右手中。毫无疑问，手的握合还可以表 
7 K 各种不同的意思。罗马人用 dextrarum junctio (右手的握合） 


① Newbold,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 ii. 

407. 

② Low，“Karean Tribes，” in Jour, Indian Archipelago ^ iv. 431. 

③ Hayavadana Rao，“Gonds of the Eastern Ghauts,” in Anthropos, v. 794. 

④ Shway Yoe ，The Burman * p. 57. 

⑤ GrihyarSutras, i. 35, 167 ， 282, 381,383; ii. 47 ， 189,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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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新娘已人丈夫之手，或者说，已把新娘交给了丈夫。手的握 
合自古以来还是男女二人山盟海誓的一种外在体现。在德国， 
Handschlag (握手成交 ）、 Hand in Hand geloben (握手许愿）、 
Handgeliibde (握手宣誓）等词，都是法律中的常用语。不过，即便 
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礼仪还有其他的含义，其基本用意显然也还 
是象征男女的结合。 + 

在欧洲某些国家以及在印度的很多地方，新婚夫妇的手不仅 
握在一起，而且还被系在一起。波兰和保加利亚即有此俗。在葡 
萄牙，祭司要用自己圣带的一端将亲人的手系住。类似的习俗亦 
可见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之中。在印度南部的一些种姓 441 
中，新郎先是握住新娘的手，随后再由别人用一块手帕将他们两人 
的手系在一起。在孟加拉以及在拉合尔，新婚夫妇的手要用一条 
花带系在一起，.而在孟买的拜火教徒中，是用一根细麻绳系上。在 
僧伽罗人中，新娘的舅舅或是新娘家中其他某位显要成员，会用一 
根细链将新婚夫妇右手的小指捆在一起，随后这对新人向右旋转 
三圈，这时，细链才会脱落。不过，另有一则关于僧伽罗人的报道 
说，新郎和新娘一般是由人把拇指系在一起，但“如果希望他们的 
婚姻关系牢固而又持久，那么，其风俗习惯也允许将新人的身体用 
一条长布裹在一起，并围上几圈。” © 在维达人中，新娘要在新郎腰 
上系一根自己捻成的细绳，系完之后，他们就成夫妻了 ^这根细绳 
乃是婚姻关系的象征，“只要他一辈子系着这线绳，就说明他永远 
依恋着妻子 @ 在缅甸，人们有时用一根丝带把新婚夫妇系在一 

① Percival* Account o f the Island of Ceylon , p. 180, 

③ Bailey, Account of the Wild Tribes of the Veddahs of Ceylon/' in Trans. 

Ethn. Soc. N. S. ii. 23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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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们的手也扣在一起。在吉大港的査马人中，“人们让新娘和 
新 SP 坐在一起，新人的两位亲属（一男一女）在征得所有在场人的 
同意之后，还要用一块白布把他们绑在一起。” ® 在印度南部的印 
度教徒中，新娘家请来的祭司先要询问新郎是否愿意娶某某女子 
为妻，待新郎做出肯定回答之后，祭司就要把这对新人上衣的衣角 
拴在一起，系成所谓“婆罗门结”。祭司一边系结，一边还要说 :“你 
们一定要相互信任，相互依靠。”两人被拴好后，就这样坐在一起， 
直到可以让他们离开此地时为止。这种把衣角系在一起的习俗是 
442 当地婚姻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还要在整个嫁娶活动的 
各个阶段重复多次。在查塔姆群岛的莫里奥里人中，“人们先打 
扫、装饰出一间屋子，然后在暮色之中把新婚夫妇双双置于屋子中 
央，朋友们则围成一圈，用一根草绳把这对新人沿肩膀捆在一起。” 
②在墨西哥的塔拉乌马雷人中，人们是用毯子把新婚夫妇裹起来， 
有时还把他们的右手系在一起。 

在苏门答腊的马马克人中，新娘和新郎要面对面、脚碰脚地一 
起坐在地上。在安达曼群岛，新娘的女伴们先让新娘坐下，并把双 
腿伸直，再让新郎坐到新娘的大腿上。卡西人举行婚礼时，“新婚 
夫妇合坐在一个座位上招待朋友吃饭。”③在三描礼士的某些尼格 
利陀人中，部落中的长者要按住新婚夫妇的头，把他们撞到一起。 
在吕宋岛巴丹一带的尼格利陀人中，“新郎和新娘要分别爬到两棵 
相邻又柔韧的树的树顶上，其首领设法用力使这两棵树相互倾斜， 


① Hutchinson ，Account o / the Chittagong HUl Tracks ^ p. 97. 

② Tregear, The Maori Race , p. 580. 

③ Steel’ “On the Khasia Tribe，” in Trans. Ethn. Soc. London . N. S. voi. vii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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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两人的面颊相碰，婚礼则算圆满成功。” ® 在中国，新婚夫妇喝 
过交杯酒之后，还要将彼此的头发系在一起，故有“结发”夫妻之 
说，表示永不分离，忠贞互爱。 

男女之间的结合，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加以体现，就是将某种443 
东西分别系在新娘和新郎身上。在南迪人中，人们将一根草茎分 
別系在新婚夫妇的手腕上，随后便尽情吃喝，纵情歌舞。在南加拉 
人中，每一个出席婚礼的人都要在新郎的长袍边缘和新娘的外衣 
边缘各系一个花结，这些花结将一直保留下来。在巴苏陀人中，新 
娘的父亲在完成女儿的婚姻交易之后，要从他自己的牛中找出一 
头最肥的来，把牛杀死，割下牛颈上的垂皮，再把它一分为二，一条 
围在女儿的腰间，另一条送给新郎，让他也围在腰上。这就表示： 
他俩现在已经互有约束了。 

这样看来，戴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也是出于类似的用意，至少 
也是含有这样的用意。订婚戒指在葡属赞比西的土著中以及在阿 
萨姆的米基尔人中均可见到。在中非的福尔人中，新娘要在婚礼 
后的第7天下午，站在自己茅屋的门口迎候新郎的到来。这时，新 
郎要送给新娘一个结婚戒指，新娘也要回赠新郎一件信物和一个 
戒指。在卡西人中，从前有这样一种习俗：新郎要把一枚戒指一一 
多为银戒指，有钱人则是金戒指戴在新娘手上，而新娘也要把 
一枚相似的戒指戴在新郎手上。在阿萨姆的阿霍姆人中，男女结 
婚时，人们先用“库沙” ( cusha ) 草的叶子将新娘和新郎的拇指系在 
一起，几分钟过后，则由这对新人互赠戒指。 

结婚戒指在古印度人中即已 使用； 而订婚戒指则见于古 罗马⑷ 


① Montano ， Voyage aujc Philippines^ p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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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是由男子赠送给未婚妻的。这种习俗在整个中世纪以及以 
后一段时期，也曾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各国盛行一时。不过，到了 
后来，大多都已改为男女互换戒指。在北欧各国的条顿人中，原来 
的婚俗是系花结，或是将一枚金币或银币一破为二，男女两方各持 
一半。戒指是到后来才慢慢传人并取而代之的。而且，据我们现 
在了解，直到17世纪末期，交换戒指的习俗才开始见于斯堪的纳 
维亚。人们对结婚戒指存有各种迷信，把它视为夫妻关系的一种 
象征。戒指一旦遗失或断裂，就意味着丧偶、离异或其他不幸。在 
苏袼兰东北部，人们常说，女人一旦丢了戒指，“就会失去丈夫' 
犹太人也戴结婚戒指，是戴在新娘右手的食指上。这一习俗显然 
始于中世纪。犹太人的结婚戒指一定要用纯金制成，且不能镶有 
宝石。据说，之所以选用纯金，是要象征夫妻之间的忠贞。 

男女之间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另一类仪式得到加强，这就是： 

将其中一方拥有或赠与的衣服给另一方穿上。下面所谈到的一些 

做法是在摩洛哥各地看到的。在安杰拉，新郎要在订婚时送给未 

婚妻一条新的“哈耶克” （ hay ^ o 。 所谓“哈耶克” ，是 一块毛纺的白 

布，呈长方形，未缝有针脚，也没有带子，当地男女都爱穿戴。 订婚 

女子穿戴上这条新的“哈耶克”以后，便有一位已婚妇女上来帮她 

把衣边褶上这位妇女须是自己丈夫的第 一个并 且也是唯一的 

妻子，且深为自己丈夫所爱。未婚妻事先也要向这位年轻男子赠 

送“哈耶克”，还要送一些别的衣服。在新郎从家里出来迎新娘时， 

也要把这些衣物都穿戴上。在艾特乌巴赫蒂人中，待一对男女的 

婚姻完成之后，新郎要在头顶的“哈耶克”上系以新娘的箍带；而且 

只有新娘才能解下^在非斯，新娘要给新郎两块手帕，其中一块围 

在 腰间； 还要再给新郎一根绳子，系在裤子上。在夏伊纳，新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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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娘嫁妆中的钱买一双便鞋穿上，以出席婚礼前举行的宴会。在 
新娘嫁过来后的第 40 天，她再把丈夫的这双便鞋脱下来，穿在自己 
脚上。同时给丈夫换一双新鞋。据认为，这样可以使夫妻和睦相 
处，不致离婚。此外，在订婚时，男方常常送一件礼物给女方，也有 


男女双方互赠礼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出自与上述想法相类 


似的种种迷信。在欧洲民间风俗中，送手绢有很重要的意义。 

男女之间的结合，有时还以血来作为某种象征，或是以血来加 
以实现。在布列塔尼的某些地方，待教堂中举行的婚礼刚一结束， 

新娘便在自己的左侧乳房下划一小口，然后，新郎就用嘴去吸新娘44 6 
的一滴血。这同印度的某些婚姻仪式非常相像。在比哈尔的克瓦 
特人中，新郎要在右手的小指上划一小口，而新娘则是在左手的小 
指上划一小口，然后从每人手上挤出一点血，分别放入两个小盘， 
盘内盛有米饭和牛奶，血与饭相混后，双方便将含有对方血的食物 
吃下去。又据报道，在蒙吉尔的达里人和多萨德人中，“先请一位 
理 发师把新婚夫妇的手指刺破，将血浸在脱脂棉上 ，再用萎 叶将其 
包好。这时，就由新娘来嚼含有新郎鲜血的萎叶，由新郎来嚼含有 
新娘鲜血的萎叶。在古尔古利亚人中，也有类似的习俗 ，不 同之处 
在于他们是用吸有鲜血的脱脂棉擦染新郎和新娘的双脚。，’0)在孟 
加拉的哈里人和比罗尔人中，是先将新娘和新郎的血从手指处挤 
出，然后交叉涂在对方身上。在辛格布姆，“他们（新娘与新郎）用 
血在对方身上涂抹，以表示他们已合为一体了。 ” a 有人曾提出，甚 
至还有人确信，在印度某些土著部落中盛行的那种以红铅涂身的 


① O’Malley, Census of India , 1911, v. p. 320 sq. 

②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i p.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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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即新郎以红铅涂抹新娘，或是新娘新郎互以红铅涂抹对方的 
44 V 做法，乃是从以血涂身的习俗中演变而来的。也许是这样，但我们 
很难确信一定如此。请想一想，红颜色之用于婚庆礼仪，不仅在印 


度，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是十分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 
认为使用红颜色就一定是过去那种以血涂身习俗的遗存形式。 

在婚姻礼仪中，禽血或牲血的使用也并非罕见。瓦德尔人是 
印度南部达罗峨荼人的一支，擅长于土木作业。在他们那里，人们 
要在新娘居室的门口处宰杀一只家禽，然后以禽血涂抹于新婚夫 
妇的前额。在婆罗洲的卡扬人中，遇有婚庆，要宰杀公鸡、母鸡各 
一只，将鸡血接于杯中，再涂抹于新婚夫妇全身。哈特兰博士曾断 
言，在此种情形中，禽血乃是对新人之血的一种替代，但笔者以为， 
此说尚不足为信。在苏门答腊的马马克人中，新娘与新郎成亲时， 
须席地而坐，并以脚相触。这时，主持婚庆仪式的酋长便在他俩腿 
448 的上方先后宰杀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然后将鸡血淋在他们腿上。 
在从事驯鹿的楚克奇人中，凡有人成亲，人们都要专为此宰杀一只 
鹿，然后把牲血擦在新娘和新郎的身上。博戈拉兹博士认为，这是 
楚克奇人婚庆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其用意显然在于加强婚 
姻的纽带”同样，在尤卡吉尔人中，新娘的父亲也要宰杀一只 
驯鹿。当新娘准备打扮一番，前去新郎家时，其母以及媒人要用新 
鲜的牲血涂在她的关节处。人们说：“在把一个孩子从自己家送到 
外人家去之前，都要这样涂抹一番。”©我在前面已说过，血在婚礼 
上可被用作辟邪驱邪的手段。 


① Bogoras, Chukchee ^ p. 595 sq. 

② Jochelson, Yukaghir y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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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与新郎一起进食，乃是一种极其常见而又广泛流行的婚 
姻仪式。美洲的某些部落中即有这种仪式。在纳瓦霍人中，婚姻 
仪式仅有一项，即共食同一盘子中的玉米糕。在波尼人中，女方把 
一个盛有食物的盘子放在新郎面前，两人同吃，这样，他俩就结为 
夫妻了。在摩洛哥，新婚夫妇在交合前，先要共食，这是一种很普 
遍的习俗。有时，是由新郎先吃，再由新郎把吃的送到新娘嘴里； 
而在摩洛哥南部的柏柏尔人中，则是由新婚夫妇相互喂食。例如， 

在阿格卢，陪伴新娘的妇女要给新人送上一盘肉 、一 盘“塞克苏” 
(seksu) 和一盘什锦，内有面包、蜂蜜和盐脂 （ sa h butter)； 新郎 
从每个盘子中各取少许，送入新娘口中，并要如此反复3 次； 新娘149 
则是忸忸怩怩，半推半就，但过后还须以新郎之道还报新郎。在尼 
安尼安人中，新婚夫妇在婚礼上须共同进食，但除此场合之外，则 
无夫妇共食之俗。在马达加斯加的萨卡拉瓦人中，“新人成亲时， 
人们要给他们送上一盘食物，由新婚夫妇你一口我一口地交替食 
用，以象征他们的结合和爱慕。”①共食仪式还可见于该岛的其他 
一些土著部落、赫维群岛的芒艾亚岛、斐济、新赫布里底群岛的莱 
珀斯岛以及新几内亚的诸多部落。在马来群岛、马来半岛、东南亚 450 
和印度，新娘与新郎共食一盘之物也是一种非常盛行的习俗。在 
棉兰老岛南部，以及在三描礼士的尼格利陀人中，新婚夫妇要相互 
喂以米饭。在马来人的婚礼上，也有此俗。在查马人中，新娘须将 
米饭和模柳果送人新郎嘴中，新郎亦须以此方式回敬新娘。在贡 
德人和科尔库人中，婚姻礼仪包括“共食、把衣服系在一起、围着竿 
子共舞，共同挨水浇以及交换戒指。所有这些仪式的用意，都在于 


① Walen » “Sakalava，” in Antananarivo Annual , no. viii.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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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男女双方的结合” c 。 在各等级和各种姓的印度教徒中，都有 
这样一种习俗，即新娘和新郎从同一叶片或同一食盘中一起夹取 
食物。在古代印度，新婚夫妇必须在新婚之夜供奉一张煎饼或一 
盘米饭，然后一起食用，还要再共用一些稀食。在古希腊，新婚夫 
妇要同吃一块芝麻饼。在古罗马，男女结婚时，要用一种叫做“法 
尔” （ far ) 的谷物做成一种饼。贵族婚姻之所以被称为“共食婚” 
( confarreatio ) ，即从“法尔”派生而来。凡遇有人成亲，人们都要 
u 用这种饼供奉谷神，然后再由新娘和新郎在证婚人面前一同食用。 
时至今日，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共食习俗还可见于某些订婚仪式之 
中，但更多地还是出现在结婚仪式上。其形式多是从同一餐盘中 
取食，也有同吃一片面包或同用一把汤匙的。但是，尽管共食习俗 
在印欧各民族中如此盛行，我们仍旧不能肯定这是一种原始的印 
欧习俗。正如温特尼茨所指出的，这一习俗很可能是从印欧民族 
的各支系中独立产生的。他指出 ：“假 如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印欧民 
族中全都发现了完全相同的一道婚礼食物，譬如说一种蛋糕，或者 
说，假如这一仪式在婚姻礼仪中均有其一定的次序，就像握手等习 
俗一样，则另当别论。”② 

至于说到这种礼仪的意义，可以肯定地讲，其本意并不仅仅是 
一种象征。在瑞典的瓦姆兰，很多人都认为.，一对青年男女如能一 
同吃下一小块美味食品，他们就会彼此相爰。在德国，人们认为， 
新婚夫妇如能用同一汤匙共饮“晨汤”，他们婚后的生活就会和和 
452 睦睦。在摩洛哥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山地部落楚尔人中，有这 


① Forsyth, Htghla tic/s o f Central India . p. H9. 
③ Winternitz，in Trunsactiims,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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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习俗 ：当新 郎第一次被涂抹上棕红色染料时，人们要宰杀一 
只羊，取出羊肝，让新娘和新郎一起食用。当地人告诉我，这样做 
的用意是“让他们相亲相爰”。$不过，这种共食礼仪可能还有一个 
用意，即对双方产生一种相互的约束。在整个摩洛哥，人们要订立 
某种契约时，就往往采用共食的形式。这样做所产生的约束力，说 
到底，来自于人们的一种观念，即当事双方可以用某种物质媒 
介——在此例中是以食物——把一定条件下的诅咒转移给对方。 
也就像人们常说的 那样： 食言者，食相报。从某个方面来说，新婚 
夫妇之共食即属此类仪式，其目的在于保证男女之间的结合，其手 
段则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婚姻生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这就是 
夫妻有食同吃。 

除了共食之外，还有一种共饮的仪式。有时 ，这 两种仪式是合 
而为一的。在马拉尼翁河上游地区的迈纳人中，新娘和新郎要共 
饮一碗水，以此为他们的结合担保。在巴西的某些印第安人中，新433 
婚夫妇要一起饮酒。在汉弗莱岛，祭司要送给新郎一个揶子，新郎 
喝了一点椰汁之后，把椰子递给新娘，再由新娘也喝一点。在棉兰 
老岛的曼达亚人中，婚姻仪式不仅包括新人相互喂食米饭，而且还 
包括同饮一杯酒。在荷人和雷布查人中，新娘和新郎要同饮啤酒。 
在库基部落的一支——坚森人中，“人们要给新郎一杯酒，新郎饮 
到一半处，即把剩余的一半交由新娘去喝。”③同样，在吉大港山地 
的蒂佩拉人中，“新娘的母亲要倒一杯酒给自己的女儿，新娘接过 
酒，走到爱人身边，坐在他腿上，喝下一半酒，再把另一半酒交给他 


① Westermarck, MarriaCeremonies in Morocco, p. 1()1. 

② Soppitt j Short Account o f the Kuki l^ushai Tribes^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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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喝。喝完酒，他俩便把小指勾在一起。” ® 在安南，新娘与新郎喝 
酒时要交换酒杯，喝完后把酒杯放回去时，要把两个摞在一起。在 
中国，有这样一种 古俗： 新娘和新郎要一起食用同一牲物，从两个 
可以合一的瓢中饮酒。根据《礼记》的说法，这样，他们就可以“合 
体同尊卑以亲之 ”了， 在当代中国，新婚夫妇在完婚之前，要轮 
流喝酒。他们把酒或蜜酒倒人两个酒盅，有时还用一根红线把两 
个酒盅系在一起。新郎从酒盅里呷上一口酒之后，便把自己的酒 
盅递给 新娘； 而新娘每喝一 口之后，也要把自己的酒盅递给新郎。 
二人交杯互饮，往复多次。日本亦有此俗。新婚夫妇一起饮酒，须 
454 交杯9次，整个仪式才算完成。在这之后，新人才去见出席婚宴的 
亲戚朋友。共饮礼俗还可见于欧洲从意大利到挪威、从布列塔尼 
到俄罗斯的广大地域。在苏格兰也可发现共饮的痕迹。甚至在俄 
国东正教的礼仪中，也采用了共饮这一 仪式： 祭司手持一种叫“同 
心杯”的长柄小银匙，匙中盛有掺水的酒，他把酒举到新婚夫妇的 
嘴前，让他们交替小饮，往复3次，“并以此为范，嘱其今后同甘共 
苦” ③。 各国犹太人在举行婚礼时，也都有共饮仪式。 

毋庸置疑，共饮仪式如同共食仪式一样，其首要之意在于加强 
新婚夫妇之间的结合。但是，正如共食仪式一样，共饮仪式也可能 
同时含有其他用意。在汉弗莱岛，新郎的姐妹也要带来一个椰子， 
她在椰子上打开一个口，然后往上一扔，献给他们头上的神灵，‘‘并 
学祭司的样子为新人祈祷，这样，新娘日后即会多儿多 女了” @。 


① Lewin ，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202. 

② 《礼记 • 昏义》。 

③ Romanoff ，Rites of the Greek Church * p. 204. 

④ Turner, Nineteen Years in Polynesia, 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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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椰子乃是“多产的象征”，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有此象征。在 
印度北方各地的神庙中，都存有不少椰子。哪个妇女想生儿育女， 

祭司就给她一个椰子。 

在新几内亚的博加吉姆，新郎要把一个槟榔分成两半，然后自455 
己嚼一半，再让新娘也嚼一半。在新不列颠岛的加泽尔半岛，只有 
在新娘和新郎交换过槟榔之后，山民们才把他们看作夫妻。即便 
女方是被人用武力掳来的，也是如此。交换槟榔或共嚼槟榔也是 
马来群岛诸多小岛上的一种结婚礼仪。在阿萨姆的霍姆人中，新 
婚夫妇先要相互喂送一点食物，然后洗洗手，由新郎送给新娘一个 
槟榔。新娘接过槟榔，还要再回送一个给新郎。这时，人们才用 
“库沙”草的叶子把他们的拇指系在一起。在同一地 区还居 住着拉 
巴人，他们的结婚仪式有两大 特色： 一是交换槟榔果和槟榔叶； 一 
是宰杀公鸡母鸡各1只，做成咖喱鸡，由新婚夫妇共食。在京吉山 
地的伊鲁拉人中，即将成亲的丈夫必须吸上1支烟卷，然后把烟递 
给新娘。新娘也必须吸上1 口，再把烟还给丈夫。接下来是吃饭， 

而且两人必须从同一个盘子中夹饭。这些都做完之后，婚礼即告 
结束，新婚夫妇随即同房。在阿霍姆族的丘蒂亚人中，新娘和新郎 
必得一起闻闻姜黄的气味，在此之后，才给 2 人系新婚花结。此 
外，东非的维南万加人和维瓦人还有一种习俗，也应属于此类。这 
种习俗是这样的 ：主持 婚礼的头人“拿来两根小棍，一根给新郎，一 

根给新娘，分别插人其嘴中。然后，2人交换小棍，再将对方的插456 
入自己嘴中。”① 


① Chisholm, "Notes 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Winamwanga and 
Wiwa，” in Jour. African Soc. ix. 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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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仪式，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都是用以保证婚姻 
持久的。在维奥蒂亚，新郎派去接新娘的车一回到新郎家后，人们 
就要把车轴取下烧掉，用以象征或体现此一过程的不可逆转性。 
在满族人中，新娘是由人们用轿子抬到新郎家的。下轿之后，必须 
从一个小鞍垫上迈过去，作为决不改嫁的一种表示，以应民谚“好 
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之说。$马达加斯加的梅里纳人认 
为，新娘初到新郎家，应有父母陪同，以表示女方完全同意这桩婚 
事； 如无父母陪同，新婚夫妇的结合就不会长久。在摩洛哥的某些 
地方，为新娘涂抹棕红色染料的人，必须是只结过一次婚的有夫之 
妇。因为人们认为，假如找一个为前夫所遗弃的女人来做此事，新 
娘就会重蹈其覆辙。在摩洛哥，新娘出嫁离开娘家时，人们还常常 
向她投掷石子。有人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当丈夫的钟爱自己 
的妻子，防止丈夫日后将妻子休返娘家。不过，也有人说，这样做 
是为了使新娘摆脱邪气的侵扰，或者是除去自己身上或村里的各 
种邪气。在非斯附近，还住着柏柏尔人的一个部落艾特瓦兰 
人。那里有一种习 俗:新 娘嫁到新郎家里之后，其婆母便将其头巾 
摘下，再紧紧地系到一头驴的头上。人们认定，如果到第二天早 
457上，这头巾还在驴头上，那么，新娘也就会和丈夫一起过下去。这 
一礼俗的最初用意并不仅仅在于预卜，而且极可能是要加强男女 
之间的婚姻纽带。在邻近的另一支柏柏尔人部落中，新娘嫁到男 
方之后，须坐在新郎帐篷中的一张席垫上。这时，便会有一个单身 
汉过来，抬起帐篷的一根立柱，放到新娘怀里。这样，新娘就会留 
在她的新家里，生儿育女，支撑起这个家庭，就像支撑帐篷的柱子 


① Stewart Lockhart，in Folk-Lore , i. 48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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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另外还有很多礼仪，其意图在于保证或促成婚姻的完成。在 
非斯南部的一个柏柏尔人部落-一艾特尤西人中，新娘出嫁时，身 
上要先用棕红色染料涂染一番，然后用一块头巾包住一个鸡蛋，并 
将其系在新娘的额头上。再由给她涂染的那个妇女把鸡蛋打碎。 
只有到下次洗脸时，才能将脸上的鸡蛋痕迹洗净。这样做是为了 
借助击破鸡蛋之易，使新郎顺当地顶破新娘的处女膜。第二天早 
上，新娘用含有指甲花染剂的水洗脸时，须坐在一个织布凳上，凳 
上还要再放一个驮鞍。这是因为，按照该部落的习俗，女孩子在小 
时候要经过3次压顶仪式，即在织好一匹布之后，用织布凳的上面 
两根横木压在女孩的头上，为的是使任何男人都不能破坏她的童 
贞。而到她结婚的时候，自然要将这仪式所产生的巫术作用予以 
消除。在同一部落中，新娘出嫁时，须骑在牝马背上到男方家去， 
手中还要持一长杆，伸向前方，长杆上有时还挂有旗帜^迎亲队伍 
中的男子见到这旗帜就要朝它开枪，想把它击成碎片。据信，这 
样，新郎在当晚就可以顶破新娘的处女膜。不过，做新娘的此时也 
要来回晃动长杆，尽量不让别人击中旗帜。在另一支柏柏尔部落 
一一里夫人中，新郎娶亲时，他的母亲就要将一个环绕着“迪德利，， 
( didli ) 的大杯子倒置在地上。所谓“迪 德利” ，是一种饰物，由若干 
一元或半元的钱币穿之于一根马尾毛上而制成，佩戴于妇女的前 
额。杯子倒置后，还要在上面放一个鸡蛋。这时，新郎过来，—脚. 158 
将杯子和鸡蛋踢破，据说，为的是“驱除邪 气”。 这里所 说的“ 邪 
气”，大概包括任何可能妨碍完婚的因素。在北非的这一地区，人 
们认为巫术可以产生阻碍男女性交的魔力，并对此甚为恐惧。 

结婚时打破鸡蛋这一礼俗，不仅见之午摩洛哥，而且还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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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在一本论述波斯人的风俗习惯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达 德赫. 巴兹姆 • 阿拉曾说过，新娘应该拿一个鸡蛋放在手里， 
早上起来时，面对礼拜的朝向，亦即麦加的方向，掷鸡蛋于墙上，将 
其摔碎。库尔苏姆 • 纳奈赫则认为此举无用，他建议人们在新娘 
出嫁时，送给她一根针。” ® 在爪哇东部的滕格尔人中，新郎要在婚 
礼庆典的最后一天，将放在石头上的一个鸡蛋打碎，然后，新娘就 
用蛋液涂抹自己的脚。在爪哇西部的巽他人中，人们要在新婚夫 
妇的门前放置一个鸡蛋，其意似乎也类似于打碎鸡蛋的礼俗。在 
巴厘岛，人们要送给新娘和新郎一个鸡蛋和一个椰子，然后新婚夫 
妇将其摔于地上，使之破碎，再将碎片向四处掷去，作为献给“卡 
拉”(神灵）的祭品。在17世纪的法国，新娘初嫁到新郎家时，要将 
放在门口的一个鸡蛋踩碎，以图婚后生活幸福美满。在西西里岛 
的阿沃拉，新娘一到新郎家，新郎即要用脚踩碎两个鸡蛋。鸡蛋在 
婚姻礼仪中还可以有其他一些用途和用意，这一点我们稍后即可 
看到； 不过，打碎鸡蛋在婚姻礼仪中确实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在 
#9这之后，婚姻即告完成。由此看来，我们有理由推想，这一仪式的 
最初用意乃是保证对于新娘的破贞，虽然它同时亦可兼有促进生 
育等用意。 

无论是在摩洛哥，还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婚礼中还常常有打碎 
陶器或玻璃器皿的仪式。例如，在安杰拉，当新郎的男傧相给新郎 
涂抹棕红色染料之后，便手持盛有剩余染剂的碗，高举至头顶，在 
新郎面前跳起舞来。跳了一会儿之后，就把碗交给另一个单身男 


①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Women of Persia ， trans. by James Atkinson, p.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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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让他再这样跳一番。所有在场的单身男子都要依次将碗举到 
头上，跳上一遍。最后一个人跳完之后，要将碗甩到地上，把它打 
碎。据说这样可以驱邪。在另一个部落中，是由一名女子给新郎 
涂抹棕红色染料。她也要把碗放在头上，顶着碗跳舞。最后，再把 
碗甩到地上，把它打碎。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新郎摆脱邪气的 
侵扰。在非洲东北部的博戈人中，新郎在同新娘交合之前,要先将 
—个陶罐打碎。在亚美尼亚，新郎结婚时，人们要送给他一个盘 
子，让他扔到地上，再把盘子踩成碎片。在巴贾尔，有这样一种习 
俗：男 女双方订立婚约之后，宾客即要将带来的装有玫瑰香水的瓶 
子摔到墙上。 

在土耳其、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西班牙和德国的吉普 
赛人中，也有在婚礼上打碎陶器的仪式。在巴斯克的吉普赛人中，<160 
缔结婚约时，要朝太阳的方向扔出一个坛子，然后还要数地上有多 
少碎片。在撒丁岛，有这样一种 习俗： 人们看到有迎亲的队伍经过 
时，便纷纷站在门口和窗口，往他们身上拋撒谷粒。然后，还要把 
原来盛粮的坛坛罐罐摔到人行道上，“以驱散邪气”0)。在赛特卡 
穆尼，“人们在婚宴上必定要打碎一些东西。，’ © 在上布列塔尼，“为 
了使婚礼吉祥如意，在喜庆婚宴上必须把一样东西打碎。如果没 
有任何物品被打碎的话，则必须赶走一个来宾，以作弥补。”( I )在阿 
登，人们要打碎一个玻璃杯，“这样，新婚夫妇日后就不会吵嘴 


① Faggiani , “Feste ed usanze deila Sardegna，” in Provenzal, Usanzee feste del 
pepolo italiano , p, 232 . 

② Frescura, “Fra i Cimbri dei Sette Comuni Vicentini ， ” in Archivio per to studio 
deLle tradizioni popolari , xvii. 46 . 

③ Sebillot» Coutumes popularies de la Haute-Bretagne , p.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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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① 

在阿盖尔郡，“婚宴上如有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杯，就预 
示着新婚夫妇会有某种不幸降临。但是，在人们为新娘和新郎举 
杯祝福时，则必须有人扔出一只酒杯，从其头上飞越而过，碎落地 
上，‘以求好运在纽堡，当婚礼结束.新人离开新娘家时，常有 
人要在新郎头顶上方悄悄打碎一只盛有食盐的盘子。在克利夫兰 
的吉斯巴勒，新郎来到新娘家门口时，有人会把一只盛着蛋糕的盘 
子送给新郎。然后，新郎拿起这个盘子，把它从自己的左肩上向后 
掷出。“如果盘子落地而碎，婚后幸福就有了指望。 

在扎尔费尔德乡间，当婚礼完毕之后，便有一位伴娘匆匆先 
行，赶回家中，取来啤酒或白兰地，为新郎呈上一杯。新郎一饮而 
如 尽，将酒杯往后一扔。如果杯子摔碎了，就会交 好运； 如果没摔碎， 
就不会交好运。在德国，人们要在举行婚礼那天的前夕过“闹婚之 
夜”。每逢这时，人们就要在新娘家门外将各种用旧的坛坛罐罐打 
碎。而且，德国的北方人还常说 ：“摔 得越碎，运气越好。”这天晚 
上，在上巴拉丁领地，人们则是将新娘家的一扇窗户捣碎。据说， 
七零八落的碎片象征着日后的富足。 

在斯洛伐克人中，待新娘和新郎上床之后，宾客们便在洞房外 
面唱歌、喧闹，还要将一个破旧瓦罐朝房门扔过去^在小俄罗斯人 
中，新娘的母亲要送给新郎一碗水。新郎喝上几口之后，便把碗扔 
向身后。如果碗碎了，上帝就会保佑这对夫妇生儿育女。还有人 


① Ibid, p. 136. 

② Minnie Cartwright, “Scraps of Soottish Folklore，” in Folk-Lore , xxi. 89. 

③ Mrs. Ciutch ，County Folk-Lure ， zfoi. it. Morth Riding of Yorkshire « p.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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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由新娘给新郎一个盛有燕麦和水的杯子，当新郎把这个杯子 
扔向肩后时，站在他身后的男傧相就尽力将杯子打碎。如果真能 
打碎，婚姻生活就会幸福美满。在某些斯洛文尼亚人中，新郎及其 
朋友要去新娘家迎亲，而新娘则须经过千呼万唤才会露面。这时， 

新娘手持一酒杯，上面盖着一块红头巾。她先把头巾送给新郎，再 
由人领着她围绕新郎走三圈。走完之后，新娘喝少许酒，并将酒杯 
交给新郎，新郎则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朝墙上扔去。如果酒杯落 
地而不碎，新郎就会受到人们的耻笑。 

艾迪森曾对 I 7 世纪犹太人的婚俗做过一些描述。他说，很多 
地方都有这样一种 习俗： “新郎娶亲时，总有一些小伙子携带某些 
小陶盆，静候一旁。他们一听到新郎向新娘祝福，便将手中的陶盆 
摔到地上，以此表达他们对新婚夫妇的良好祝愿，祝其生活顺利， 
身体健康。” 0 在一份关于15世纪犹太人婚俗的记载中，有这样一 162 
段描 述：当 婚礼快结束时，拉比把酒先后递给新郎和新娘。“他俩 
喝酒时，酒杯一直由拉比把在手里。但在这之后，拉比则把酒杯交 
给新郎，新郎转向北面，将杯子朝墙上扔去，使其 粉碎。 这时，参加 
婚礼的众人便纷纷拥向新郎，发出一片贺喜之声，继而将新郎、新 
娘先后送人洞房。”©直到今日，摔酒杯仍旧是犹太人举行婚礼时 
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酒杯或是由新郎用脚踏碎，或是由拉比摔 
碎。关于这种仪式，人们曾提岀很多富于想像力的 解释； 不过，就 
我个人的理解和掌握的情况来看，其真正含义尚未被人们所认识。 

摩洛哥的犹太人另有一种习俗，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习俗与前面 


① Addison, Present Slate of the Je-ws , p. 51. 

② Abrahams,** Marriage (Jewish)，” in Hastings, Encyclopaedz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p.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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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谈的仪式是属于同一类的。这就是 ：在举 行婚礼两周前的一个 
星期四，人们要在新娘的闺房门口，把一个装满玉米的罐子打碎， 
“其象征意义在于使新娘多儿多女”®。 

上面所谈的很多事实都有力地说 明：各 种摔碎易碎物品的仪 
式，都是为了确保婚姻的完成，因为在欧洲，以及在其他一些地方， 
人们都认为有些妖术会阻碍婚姻的完成。对于这种意图，人们都 
要或多或少地加以掩饰。但是，只要我们考虑到问题的实质，对于 
人们这样做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至于在某些南部斯拉夫人中， 
人们对此意图却是直言不讳的，使我们没有怀疑的余地。在西尔 
463 米亚的塞尔维亚人中，做家长的在午夜时分将新娘领进新郎房内， 
然后关门退出。“这时，他端起一杯酒，为祝福新人身体健康而干 
杯，然后便把酒杯朝房门扔去，摔成碎片。人们把这看作是即要破 
贞的象征。”在新娘和新郎合欢之时，宾客们便在外面大声呼喊，摔 
碎杯盘瓶罐，还要把放在袋子里的一个鸡蛋打碎，“用以象征婚姻 
的完成”®。 


在很多民族的婚俗中，还有折断棍棒、枝条或树木的仪式。我 
们有理由推测，这种仪式与柏柏尔人打断迎亲长杆的做法，乃出于 
同一目的。有人曾对祖鲁人婚姻仪式做过描述，其.结束时的情景 
是这 样的： “新娘在一群女伴的陪伴下走来了，手中还拿着一支长 
矛。这里顺便提一句，这长矛就是她一直携带的那支。她的一个 
女伴拿着一盆水和一个水瓢，另一个女伴则带着一些珠子。接下 
来，新娘边唱边跳地把水浇在丈夫头上。此外，还把水往小叔和小 


① Jansen, in Globus, lxxi. 359. 

② Rajacsich, Das Leben , die Sitten und Gebrduche , der i ??2 Kaisertkume Oester- 
reich lebenden Siidslaven ,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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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身上洒，同时用手拍打小姑，用以表示 ：从这 时开始，她就对丈夫 
家中的未婚女子具有某种权威了。在此之后，她便将长矛折断，径 
直向村口跑去，为逃跑做最后一搏。这时，早已安排好的一个小伙 
子，便专门前去追她。假如追不上，就是一件奇耻大辱，新郎只有 
交付1头牛给女方，才能把新娘再请回来。到此，婚姻礼仪即告结 
束。不过，寡妇再婚，则没有折断长矛的礼仪。” ® 在马塔贝勒人 
中，也有与此类似的习俗。在他们那里，新娘只有将带来的一个葫 
芦砸碎，“婚姻才能得以保证。” ◎在雅库特人中，当新娘来到新郎 
家时，屋子门口两侧各站一名女子，手中横握两根干枯的小树枝， 
拦住去路。新娘须用胸部撞断树枝，然后拾起断枝，在灶台上把其464 
点燃。“据说，这样就可以向人们说明，火神如今又有了一个女祭 
司。” @ 在位于罗德岛与克里特岛之间的斯卡潘托（卡尔 帕托） 岛 
上，新郎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要到新娘家去。新郎到来之前，新 
娘的母亲要在屋门口放一块折叠的地毯，并在地毯的一角下面支 
起一根木棍。新郎须用右脚踩断木棍，然后进人屋门。据说，这象 
征着妻子日后对丈夫的依从。在昂儒的某些地方，“当众人从教堂 
返回来的时候，发现一条大道上盖满了泥土，中间还栽着一棵树。 

人们让所有的年轻人来试着拔这棵树，以显示他们的强壮力量。 

而其中先要选已婚而又体面的男青年打头。最后谁也没能拔出 
来，于是人们把固定树木的泥土扒掉，把树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并且大家围着此树跳舞。” ® 在爱沙尼亚，新郎和新娘在婚宴上要 


① Tyler, Forty Years among the Zulus, p. 203 sq. 

②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frica ^ p. 158 sq. 

③ Shklovsky ，In Far North-East Siberia , p. 52 sq, 

④ Sebillot ^ l^e Folk-Lore de France , iii.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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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汤匙喝汤。喝过之后，新娘便把汤匙扔到地上，再由新郎用 
脚去踩。如果新郎未能将汤匙踩碎，人们就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 
兆，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不会持久。随后，在新娘动身去新郎家之 
前，人们还要给新娘送上一小盘黄油。新娘吃过之后，人们便将盘 
子摔碎，并表示希望她日后不会受比这更大的伤害。在塞尔维亚 
人中，以及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新婚夫 
妇头 h 或新娘一人头上掰碎面包或蛋糕的习俗。这种习俗可能也 
属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类礼仪。 

此外还有一些礼仪，其意显然也是要帮助新郎完婚。在摩洛 

哥的某些地方，新郎迎亲进入新娘的闺房之后，要用刀将系于两墙 

之间并拦在床前的一根绳子割断，这样也就把阻碍他成亲的邪气 

割断了。接着，新郎还要脱去新娘右脚上的鞋子。鞋中有新娘母 

165 亲为女儿辟邪而放人的一根针。新郎把针取出，扔掉，这样也就把 

阻碍他成亲的邪气扔掉了。这时，再把鞋穿在新娘脚上。有的新 

郎是将新娘头上的盖头掀掉，把盖头上的藤圈折断，扔到地上，以 

此祛邪。在安杰拉，新郎在同新娘交合之前，必须解开女方伴娘在 

新娘内裤带上系下的7个结。在古罗马，新娘的腰带上都系着所 

谓“赫耳枯勒斯结”。这种结异常难解，而新郎上床后必须将它解 

开。这些将新娘“系上”的做法，有的可能是想给新郎成亲设下一 

些障碍，以此装作对新娘进行某种 保护； 有的可能是想保护新娘在 

新婚交合之前，不被旁人以巫术抢占童身，还有的是想通过迫使新 

郎解结，来确保婚姻的完成。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解 结之举被看作是性交之前必不可少的一项准备。很多人都 

认为打结、缠绕会产生一种神秘的阻力，因而在生育以及结婚时， 

总是对此加以避免。在摩洛哥的很多部落中，新娘初嫁到新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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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是披散着头发•不系发带。在有些地方，新郎也不必系腰带。 
同样，在斯拉夫民族中，新娘出嫁时也是披散着头发。在波兰的某 
些地方，则是由新郎将新娘的发辫打开。 

在乌 克兰， 当新人即要完婚之时，人们便唱起歌来，祈求上帝 
相助。此外.人们还唱一些可能被赋予巫术意味的歌，歌中 唱道： _ 
你们富贵人， 

闯进柳树林， 

砍伐那细枝嫩条. 

只为回家充牛轭。 

我们拓荒人， 

投入大自然， 

辛勤开垦处女地， 

要做土地的主人。 

有的还唱道： 

处女地并非定属我们， 

本归大地母亲， 

务必奋力开恳， 

焉能坐享其成。 

土地如此坚硬， 

须用铁犁翻耕， 

借得神鞭相助， 

紧催耕牛快步向前！ ' 

看来，人们在婚姻礼仪中频频使用红色，并不仅仅像某些人所 
说的那样，是以红色作为童贞的标志，而且还很可能把它看作一种 
确保破贞见红的手段。广东的汉人常常从婚床顶端悬下三条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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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色纸带，上面写着祝福的话，诸如“百子千孙，人丁兴旺”等。① 
在希腊和罗马，婚床总是罩以红布。在芬兰的埃克纳斯，婚床上一 
定要铺红色的毛毯，“以求新婚生活幸福美满”。 ◎ 在罗马，新娘总 
要戴红色的面纱。现在，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东南欧的其 
他地方，仍然有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的某些地方，新郎的伙伴们要 
在身上佩以红丝带。在乌克兰，新娘总是在深夜乘马车到新郎家。 
人们要给拉轿车的马匹也戴上红丝带。新娘的母亲牵着马缰绳， 
把马带到大路上，并祝女儿“一夜平安”。这时，陪伴新娘离去的妇 
女则唱到：“我们把她放到白色的床上，她却想要一个红红的甜菜 
头来配她那白白的肌肤。”③在巴什基尔人中，新郎在走进客人会 
467 集的房屋之前，“应该用脚弄断由两个妇人拉着的横在门口的一条 
红线； 如果他没看见这条红线并且摔倒了，就会受到众人的嘲笑。 
等他坐下时，客人们就会一个跟一个地 离去； 当最后只剩下他一个 
人的时候，他的朋友们便把新娘带来，随后 走开” 


婚礼中进行的很多仪式都有这样一个用意，就是要使新娘多 
生多育，或是多生贵子。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常常为此目的而请一 
位亲戚或一位祭司做祈祷。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在摩洛哥，当 
新娘穿好婚礼服之后，新郎的母亲就开始 唱了： “走吧，祝你生个双 
胞胎，两个全都是男孩。即使头胎生一个，我们也会乐开怀。，’©有 
时，新郎的母亲还要身背一个草篮，或是背一捆新郎的旧衣裳，作 


① Gra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 Manners atid Customs of the People, i. 

205. ' 

② Wessman, “Foiktro i Ekenas," in Hembygden, ix. 51. 

③ Volkov, in L’Antkropologie，iL 562. sq. 

④ Van Gennep, Les rites de passage, p. 172. 

⑤ Westermarck, Marriage Ceremonies in Morocco , pp. ]54 ， 155 ， 3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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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婴儿之状。有时，则是由几个小伙子把新娘的母亲放在吊网 
之上，来回摇晃，好像是在哄幼儿睡觉。新娘被接往新郎家时，或 
是骑母马，以求多儿 多女； 或是骑种马，以求多生贵子。出于同样 
的用意，在不少地方，当新娘骑着母马出嫁时，身后还要再坐一个 
小男孩。有些地方还有这样一种习俗：男方派人到女方家迎亲时， 
坐骑上也必须乘有一个小男孩。这种习俗似乎也含有相似的用 
意，虽然其主要意图还在于坐骑应有人乘。人们往往把空无人骑 
的鞍座看作一种不祥之兆，如同空盘空碗空饭桌一样，因此，在婚 
礼中对此总是十分忌讳。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极其类似的习俗。在满族人中，468 
当男方用花轿去女方家迎亲时，轿上有时“要坐一个两岁的男孩 
儿。人们把小孩坐轿看作是子孙满堂的一种征兆。” ® 达勒姆小姐 
曾告诉过我，在斯库台的罗马天主教徒中，新娘参加完婚礼，从教 
堂前去新郎家时，人们总要在她乘坐的马车里放进一个小男孩，为 
的是让她多生男孩。此外，科尔察的 M •穆罕默德•贝也告诉我， 
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人们出于同样的意图，在新婚夫妇上床之前， 
先把一个小男孩放到婚床上，任其滚来滚去。斯洛伐克人中也有 
类似的习俗。在维舍格勒和柴尼卡的穆斯林中，新娘在被送人洞 
房之前，先被安置在一个床垫上，床垫上还有一个男孩滚来滚去。 
在瑞典的某些地区，新娘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要先跟一个男婴同 
睡，为的是头胎能生一个男孩。在爱沙尼亚人中，以及在差不多所 
有斯拉夫民族中，人们要给新娘抱去一个小男孩，让她抱着，或者 
让一个男孩坐到她腿上。在保加利亚，则是让新郎抱一个男孩，让 


① Stewart Lockhart, in FolkrLore , i.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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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抱一个女孩。在科西嘉，人们也是给新娘抱过去一个孩子，然 
后全体宾客一起向新婚夫妇发出如下祝 愿：“ 愿上帝降福给你们， 
咖 生下三男一女。” ® 这种习俗可能原属于印欧民族远古时的婚姻仪 
式。我们从《家范经》中即可了解到，在古代印度，做新娘的一走进 
新郎家，人们就会把一个小男孩放到她的膝上，以此作为儿孙满堂 
的征兆。在尼亚斯，也有这种习俗，而且用意也是相同的。在马赛 
人中，当新娘和新郎一起走进他们的新房之后，新郎的母亲便会给 
他们送来一个小孩。新郎接过小孩，放到新娘膝上，再由新娘用奶 
瓶给小孩喂奶0他们这样做的用意也是为了日后生儿育女。在东 
非的苏克人中，当新娘到来时，先要请邻居把一个小孩抱到她怀 
里，这样她才肯进人新郎的家。 


为祝愿男女结婚之后能够多生男孩，人们还用了很多方法。 
下面就是一些实例。在满族人中，新人结婚，要面对面地坐在炕 
上。这时，人们便送来“子孙餑饽”，先递给新郎，新郎吃了一口之 
后，再递给新娘，新娘掰下一小块，放人嘴里，接着再吐出来，“作为 
婚后多子多孙的征兆”®。在苏格兰的加登斯顿，人们结婚时，都 
要请一位正在喂奶的妇女来布置婚床。那里的人都认为，只有请 
这样的妇女来铺床，婚后才能生儿育女。从前，在某些塞尔维亚人 
中，人们要把男人的腰带系在新娘的手上，为的是头胎能生一个男 
孩。在格美尔的斯洛伐克人中，当新娘被领至洞房时，等候在门口 
的一群小伙子便用自己的帽子触摸新娘，这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在过去的普鲁士人中，婚宴所用之肉，均不能出自任何被阉割了的 


① Ida V. Duringsfeld and v. Reinsberg-Duringsfeld, Hoch zeit.sbuch , Brauch unci 
Glaube der Hochzeit bei den christhchen Vd/kern Euro pa's, p. 257. 

② Stewart Lockhart, in FolkrLore , i.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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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人们认为，如果宰杀这样的牲畜当肉吃，婚后就会不育。 _ 

有人曾把新婚夫妇或新娘一人坐于兽皮之上的婚俗也描述为 
一种生育礼仪。这样一种婚俗曾盛行于若干印欧民族之中，有些 
民族至今仍在实行。于是，有人就推测说这种习俗起源于原始社 
会。在印度，新娘一嫁到男家，即被安排坐到一张红色的牛皮上。 
这种习俗早在《阿闼婆吠陀》中就有记载。在两部《家范经》中，都 
有明文规定 ：新娘 和新郎均应坐于牛皮之上。同样，在罗马，一般 
的习俗是将新娘置于一块羊皮 之上； 而祭司结婚时的礼俗则是先 
用羊皮罩住两把椅子，再让新人坐于羊皮之上。在斯拉夫民族中， 
新婚夫妇是坐在毛皮、褥垫或布上。在爱沙尼亚，人们一般是将新 
娘置于毛毯或毛皮之上，但有一个地方却是让新娘站在男人的一 
件衣服上。哈特兰博士认为，这一习俗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种看法， 

即： 此类礼仪的用意在于促进新娘的生育力。至于新娘一人或新 
婚夫妇之所以一定要坐于兽皮之上，乃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如果 
直接坐在地上，就会有危险；至于一定要选用雄性动物的兽皮（这 
一做法并不见于对欧洲这类礼仪的记载）和男人的衣服，则是有些 
地方将辟邪仪式兼用于生育目的之后所形成的某种变异。 

另一种被追溯到原始印欧人的婚姻礼仪，就是往新娘身上拋 4 71 
撒谷粒或果实的风俗。从东方的印度、中南半岛和印度群岛，直至 
西方的大西洋沿岸，都曾盛行过这种婚俗或相似的习俗，如将谷粒 
或果实拋撒在一对新人身上，抑或仅撒新郎一人，抑或广及出席婚 
礼的所有宾客。在印度，我们可以从《家范经》开始，循着古典梵语 
文献追寻此种婚俗的源流，并可一直追寻至今。诗人迦梨陀娑曾 
描述过这样的 情景： 王子阿阇与新娘坐在金椅上，然后，先由年轻 

的婆罗门，再由国王及亲眷，最后则由贵族妇女往他们身上撒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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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湿的大麦粒。在暹罗，人们要往新娘和新郎身上撒稻米，洒香 
水，撒鲜花。在马达班的克伦人中，“每逢有婚庆活动的时候，人们 
都要请村里的头人，或是专门找一位长者，抓起一把稻米，往新郎 
头上撒一些，再往新娘头上撒一些。” $在东高止山的贡德人中，参 


加婚礼的妇女从四面八方往新婚夫妇身上抛撒黄米。在印度南部 
的印度教徒中，出席婚礼的所有人都要往新婚夫妇头上抛撒稻米。 
在蒙达人中，新郎要往新娘头上撒3 把米； 接着，新娘也要往新郎 
头上撒3把米。阿尔果德北部的雅纳迪人也有此俗。新婚夫妇每 
^人都要往对方头上撒3把米。在库尔格人中，当新娘家举行婚宴 
时，新郎要往新娘头上撒些稻米，再送少许牛奶让她喝，还要送给 
她某种钱币作礼物。然后，男方的父母和亲属也以同样的方式向 
新娘表示敬意。比哈尔也有此类习俗。“新郎来到女方家门口时， 
由家中女眷上前相迎。她们还要往新郎身上撒稻米、撒小母牛的 
粪，拋饭团，以及抛撒其他一些东西。” © 此外，在达迪斯坦，新郎及 
其朋友来到女方家之后，先要站在门口，由女方家中的人往他们身 
上撒些面粉。除了拋撒谷粒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式也可 
使人与谷粮发生接触。例如，在奥朗人中，新婚夫妇要一起站在一 
块大石头上，由新郎用红铅给新娘涂身。这块大石头下，压着一捆 
玉米；玉米下边，还压着一个犁辄。在孟买的贝拉德人中，人们要 
新娘站到一个盛着谷子的篮子里。马拉塔人结婚时，新婚夫妇要 
站到一个装满麦粒的篮子里。在旁遮普的高种姓印度教徒中，新 
郎来到新娘的闺房时，会发现门柱上挂着一个筛子。 


① Low » in Jour. Indian Archipelago 7 iv. 418. 

② Grierson, Bihar Peasant Life, p. 36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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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北一些的亚洲民族中，也可以发现相似的礼俗。在西藏， 


当新娘来到新郎家时，新郎的母亲在门口迎接她，右手拿着拌有酥 


油的青稞粉，左手拿着一个盛满奶的大 杯子； 或者，当新娘在男女 
两方亲友的陪伴下去新郎家时，每个人都要拿些谷粒，撒在新娘身 
上；或者是在举行婚礼时，将满满一容器的谷粒放在新娘和新郎之 
间，谷粒上插着一支箭，箭尾上放着一块纯净的黄油。在布里亚特 
人中，“新郎先走进蒙古包，把一些羊油投人火中。接着，新娘及女 473 
方一行人也随之走进蒙古包。这时，人们便往他们身上抛撒玉米 
粒。” ® 在满族人中，“荔枝、龙眼、栗子和枣”四样果品放于婚床的 
四角。在中国的福州，人们要在婚床下面撒5枚代表5位皇帝年 
号的钱币；在挂床幔的支架上，要挂5串粽子，每串5 个； 在床架的 
中央，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匣，匣中盛有半匣大米，大米上面铺 
着一张红纸，纸上摆放着各种物品，如10双筷子、1个装有钱板的 
小盒子以及5样干果。在新娘上轿之后但尚未动身去男家之前， 

新娘的父母或家中其他人要拿出一床棉被，4人各持一角，张于喜 
轿之前。这时，新娘的一个女伴便将4块面糕——抛向空中，再落 
于被上。喜轿到了男家，并被抬人正堂之后，人们要在轿子顶部， 
即轿帘上方放置一个筛子。当新娘被领到新房门口时，人们或者 
在她头上举着这个筛子，或者把筛子放在门前，让她进门时踩到筛 
子上。 

在古希腊，新娘一到新郎家，即被新郎领到灶台边，顿时，便有 
椰枣、无花果、核桃、小枚钱币等物像阵雨般洒落在新娘身上；有 
时，则是在新郎家门口向新婚夫妇拋撒糖果。在古罗马，新郎要给 


① Miss Czaplicka, Aboriginal Siberia ,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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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人群中的男孩子抛掷核桃。不过，曼哈特曾指出，这些核桃本来是 
抛向新娘的，不过是事后由这群男孩捡起来罢了。在现代希腊，仍 
有抛撒钱币、稻米、棉花籽、糖果和核桃的习俗。有时，是由亲戚朋 
友从自家窗口撒向迎亲的队伍；有时，则是在新娘和新郎离开女方 
家或到达男方家时，撒向这对新人。在克里特岛，新娘来到新郎家 
时，由一名少女站在门口，以拌有芝麻的蜂蜜和核桃相迎。新娘走 
进屋里之后，人们还要再送给她一个石榴。新娘将石榴掰碎，把一 
粒粒石榴籽撒在地上。 

据德拉姆小姐讲，在斯库台，当新娘来到新郎家后，参加婚礼 
的宾客要向她抛撒鲜花、糖果和祭司在教堂所赐的圣水。而据 
M . 穆罕默德 • 贝讲，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则是由新郎的母亲往新 
娘身上撒稻米。®在斯拉夫各国，当新娘和新郎来到新郎家后，人 
们向他们拋撒玉米粒，或是玉米粒和啤酒花。有时，单向新娘抛撒 
玉米粒，或是杏仁和玉 米粒； 有时，单向新郎抛撒啤酒花或小 麦粒； 
有时，则是向迎亲的队伍拋撒啤酒花、谷粒和核桃。在俄国的某些 
地区，人们常在教堂中举行这样的仪 式：在 新娘和新郎跪在地毯 
475 上，接受新郎父母的祝福时，这位母亲便将啤酒花粒撒在新娘的头 
上；或者，当祭司将婚姻结系在祭坛上时，教士或教堂执事便将一 
把啤酒花撒在新娘头上。在希尔米亚的塞尔维亚人中，新郎的母 
亲则是端着一个面包和一个盛有谷粒或米饭的盘子迎接新娘。在 


①据哈恩所述 （ Hahn ，Albanesische Studien , p . 146), 在阿尔巴尼亚，迎亲队伍 
到达新郎家后，新郎的母亲先将稻米撤向这对新人，然后再撒向整个人群。在斯库台 
以北的一个大部落——基尔梅尼人中，新娘来到新郎家后，人们先领她绕屋子走 3 圈， 
再把一个苹果扔到屋顶上，还要送给新娘一些玉米 （Miss Durham , High Albania , p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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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婚姻仪式中，筛子是一件 
格外引人注目的东西。在原普鲁士人中，新娘来到新郎家后，人们 
要领她进入每间屋门，而每到一个门口，人们都要往她身上抛撒大 
麦、小麦和豆子。 


在意大利，一直有往新娘和新郎身上或朝送亲队伍抛撒谷粒 
的习俗。有时，也用五彩纸屑取代谷粒。还有向围观的人群分发 
糖果、栗子、榛子和核桃的。在法国的某些地方，人们要往新人身 
上抛撒大麻籽或小麦。还有些地方，在新娘来到她的新家时，除了 
要踩碎一个鸡蛋之外，还要接受麦粒之浴。1626年举行的教会会 
议曾对这种习俗做过直截了当的批评。在法国，还有这样一种习 
俗：人 们要送给新娘 3 个面包，新娘接过来之后，即刻将面包送给 
一些穷人。也有些地方是送给新娘1个面包和1块黄油，新娘再 
将这些分发给陪伴她的年轻人。在德国，人们常常要送给新娘和 
新郎一些面包和饮料。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人们要向新婚夫 
妇抛撒碗豆或去皮的大麦粒。至于往新娘或新郎身上抛撒玉米粒 476 
的习俗，在德国似乎颇为罕见，而在斯堪的纳维亚乡间的婚礼中则 
未有见闻。不过，人们有时往新人的袜子里撒些麦粒或玉米粒。 
另一方面，在某些操乌戈尔-芬兰语的民族中，则可见到拋撒玉米 

粒的习俗。也许，这是从与他们相邻的斯拉夫民族那里借用过来 
的。 


在英格兰，人们从前是往新娘身上抛撒除稻米 以外的 一些东 
西，现在虽已改用五彩纸屑，但旧习在某些地方仍有沿袭。据了 
解，在17世纪，当新娘走出教堂时，人们总要往她头上抛撒小麦 
粒。在英格兰北部，人们结婚时，总要从邻里中推岀一位最年长的 
人，请他站在新郎家的门口，等新娘一到，便将一把小蘇饼衡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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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上。于是，小酥饼便落到地上。这时，人们一哄而上，争相捡 
拾。因为当地有一种说法 •.谁 能捡到一块小酥饼，谁就能交上好运 
气。18世纪初期，在格洛斯特的西斯顿，人们要在新婚夫妇的头 
顶上方弄碎一块大蛋糕。在苏格兰的东北部，当新娘进门时，人们 
要在新娘头顶上方举起一个筛子，里面盛有面包和奶酪。新娘进 
门后，这些东西便分发给客人。有时，则要将这些东西拋撒到新娘 
身上。这时，年轻人便冲向前来争相捡拾。还有的时候，是在新娘 
头顶上方弄碎一块燕麦饼，不过到了后来，人们便以薄酥饼取而代 
之了，因而也有人把这饼叫做“新娘饼”。“新娘饼”弄碎后，也要分 
发给来客。而客人们，尤其是那些还没结婚的年轻人，还要将分得 
的饼块小心翼翼地保存®来。在有些地区，当有人在新娘头上举 
着筛子，或把面包弄碎的时候，做新郎的有义务护着新娘赶紧从下 
面走过。新娘先是被带到灶台，最后被带到食柜或酒桶前。新娘 
的手还被人用力把住，伸人其中。在阿伯丁郡的罗斯哈蒂，当新婚 
477 夫妇走向宴席时，人们要往他们身上抛撒大麦粒。在设得兰，新娘 
的母亲及一二位女眷去见新娘时，要用餐巾包上一块粘着各种种 
籽和糖的蛋糕，并把蛋糕掰成碎屑，撒在新娘的头上。在爱尔兰西 
部，当新娘走进新郎家门时，新郎的母亲便要掰碎一块燕麦饼，撒 
在新娘的头上。有人曾对1830年前后克里荒野地区的乡间婚庆 
活动做过描述，其中讲道 ：“在 新婚夫妇后面，紧跟着两个陪从，在 
新人头顶上髙高地擎着一个筛子，筛子里装满了饭食。”① 

此类习俗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中亦有所见。早在塔木德时 
代，人们就常往新娘和新郎途经的路上抛撒一些核桃和小麦粒。 


① Wooa Martin, Traces of the Elder Faiths of Irelands ii.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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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几日，人们要往花瓶里撒一些大麦粒。到了近代，则是往新 
婚夫妇身上拋撒大麦粒。14世纪末，美因茨的犹太人举行婚礼 
时，新郎要在教堂的门口握住新娘的手，这时，人们便纷纷往他们 
身上抛撒小麦和钱币。事后，再把这些小麦和钱币赠送给穷人。 
不过，这种习俗在古代希伯来人中则未有所闻，于是，有人据此提 
出，这一习俗是犹太人从印欧民族那里借入的。在马龙派教徒中， 

“当新娘嫁往新郎家时，人们要向她掷玉米粒和葡 萄干； 到达之后， 

新娘要向人群中抛出一个石榴，然后新郎的亲友们便争相抢夺，广 
而分之。” ® 在阿尔及利亚的某些柏柏尔人中，当新娘喝下人们送47 8 
给她的牛奶和水之后，“人们送给她一把小麦、一把大麦和一把盐， 
而新娘又毫不吝惜地把这些东西投向四周。”©在摩洛哥，当新娘 
到达新郎家时，人们以谷粒、面粉、面包和其他一些谷粮制品或红 
葡萄干来迎接她。人们还常常往新娘身上或新娘乘坐的马车上拋 
掷干果，诸如葡萄干、无花果、椰枣、核桃或杏仁。扔这些干果的 
人，有的是新郎的母亲或其他亲属，有的则是新郎 本人； 在我去过 
的一个部落中，则是新娘家的一位妇女。北非的这些民族很可能 
是从印欧民族那里学到这种习俗的，不过，这种习俗也可能是柏柏 
尔人自古就有的。据说，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就曾往新婚夫妇的 
脸上拋撒谷粒。这里再说一件有意思的 事：在 中非的瓦邦代人中， 
人们往新娘和新郎的头上撒稻米和玉米，而在他们的脚上则只放 
玉米。在加罗林群岛中的波纳佩岛上，当新娘来到新郎家之后，新 
郎的母亲就用力地将椰子油擦到她的背上和肩上，并将一个花环 


① Conder , Heth and Moab , p . 293. 

② Feraud, ^Moeurs et coutumes kabiles, ,f in Revue africaine y vi. 431. 


863 



放到她的头上。 


曼哈特认为，向新娘拋撒谷粒、种籽或干果的习俗，肯定“起源 
于人们对人类与结籽作物的一种同类感，起源于人们对婚姻之果 
与禾木之果的一种类比” ®。 后来，有些作者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479 认为这种习俗的用意乃在于促进生育。的确，在某些实行这种习 
俗的民族中，人们也正是这样来解释的。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 


有向新婚夫妇抛撒碗豆或去皮大麦粒的习俗，而且当地人都相信 


这样一种说法 ：事后 ，新娘的衣裙上留有多少颗谷粒，就表明她日 
后会生育多少个子女。据说，大俄罗斯人之所以往新娘和新郎身 
上撒玉米粒，“是为了使他们婚后多生子女”而俄国的教士或 
教堂执事在往新娘头上撒啤酒花时，总是祝愿新娘能像这种植物 
那样富于生育力。艾迪生于17世纪写道，在某些国家的犹太人 
中，“客人们（出席婚礼时）总要随身带把玉米，撒在新婚夫妇身上， 
同时说声‘多收多获，多儿多女，。说这话时，也含有祝愿他们‘平 
安、富足’的意思。” (3)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克里特岛上的某些习俗， 
是瓦克斯穆特所讲述的，他把这些习俗归人求子礼仪。在西西里 
岛的利卡他，人们向新婚夫妇撒大麦，是预示生 男孩； 撒小麦，是预 
示生女孩。据说，满族人在婚床四角放置枣、栗子等物，“意在象征 
新婚夫妇会早生、多生贵子。”④瓦邦代人往新娘和新郎头上扔玉 
米，据说也是把玉米作为多产的象征。曼哈特把婚姻仪式中屡屡 
使用的筛子，也视为一种多产的象征。我在摩洛哥所见到的某些 


① Mannhardt ， Mythologische Forschungen * p. 365, 

② Piprek, Slaivische Braut-werbungs-und Hochzeitsge brauche , p. 12 

③ Addison, Present State of the Jews , p. 52. 

④ Stewart Lockhart, in Folk-Lore, i. 488. 

864 


习俗，也可用来支持这一观点。例如，在里夫的某些柏柏尔人中， ■ 
人们买羊回来，总要在院子门口放一个筛子，让羊从筛子上迈过 
去。据认为，这样做，羊就会繁殖得快。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抛撒谷粒等婚姻礼仪还有其他一些含 
义。在很多实例中，人们遵行这类仪式，并不仅仅是为了祈求人丁 
兴旺，而且也是为了祈求家业繁荣，甚至完全是为了家业繁荣，生 
活富足^福州人结婚时，人们之所以要在婚床上放置钱币、稻米等 
物，“是为了使新人婚后生活富足，特别是为了使家中子孙不断，世 
代相传。体现五代皇帝代代相袭的五枚钱币，以及其他一些物件， 
即被当作预示新娘多儿多女，家业繁盛不衰的良好征兆”®。在波 
斯人中，人们一边往新娘身上抛撒玉米和豆子，一边说 :“只 要你坚 
持祖先至死不渝的信仰，只要你能以勤劳的态度细心料理家务，天 
神就能保佑你生活富足。” ® 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向新婚夫妇和 
迎亲队伍拋撒谷粒被认为是生活富足的象征。 M . 穆罕默德•贝 
曾告诉我，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人往新娘身上撒稻米，是为了使婚姻 
幸福，生活富裕。哈恩也说，阿尔巴尼亚人向新婚夫妇及其陪从抛 
撒稻米的习俗“乃是象征多儿多女、生活富足”气在拜火教徒中， 
人们往新婚夫妇身上撒稻米，意在象征丰盈与富裕。在萨里，当地 
的老人们也曾告诉我，往新娘身上撒稻米是取富足之意。在约克 
郡的哈克内斯，当参加婚礼的众人从教堂出来之后，人们要在其身 
后抛撒稻米，以表示一种祝愿，即“一路撒满富 足”。 爱尔兰人在新 
婚夫妇头上端举盛满饭食的筛子这一习俗，是“用以象征家庭的富 481 


① Doolittle, Social Li fe of the Chinese, i. 77. 

② Hartknoch, Alt-und Neues Preussen , p, 180. 

③ v. Hahn, op. cit.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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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祈求好运和生儿育女” ®。 苏格兰人把新娘的手用力插入饭食 
中，是相信这样做可以“使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丰衣足食”®。在 
黑山，新娘一进门，就会接到一只装满水果的篮子。然后，新娘便 
将水果分发给在场的人，用以象征富裕的生活已同新娘一道来到 
家中。在布科维纳的罗申人中，新娘一进门，人们就把面包和盐塞 
人她的怀中，这样，她以后就再也不会为这些东西犯难了。阿尔及 
利亚的柏柏尔人说，新娘在接到玉米和盐之后，要把这些东西高髙 
地拋出去，“以便使好运和富足降临到这个家中”在摩洛哥的 
安杰拉，有人告诉我，新郎的母亲要把面包和水果从新娘乘坐的马 
车座上扔过去，这样，新婚夫妇以后就不会缺吃的了。而落在地上 
的又有一些人捡起来。他们把这些捡得的玉米压到打谷场上自家 
的玉米垛底下，以借新娘的灵光。我觉得，把谷粮或水果同繁荣或 
富足联系起来，就如同把它同多子多孙联系起来一样原始。这种 
礼仪有时还包括拋撒钱币，我们由此不难猜想，在发起这一礼仪活 
动的人心中，一定也有使新婚夫妇过上富足生活的用意。 

在摩尔人中，我发现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礼仪还有别的用意， 
与促进生育毫无关系。据有些人说，葡萄干、无花果和椰枣这些东 
西都会给人带来好运气，会使万事遂心，会使新郎一家对新娘感到 
可心。而蛋糕、大麦、小麦等物，经人们送给新娘，又经新娘拋撒给 
人们之后，据说就可以给人们带来灵光宝气，使人们有一个好年 
482 景。在一个部落中，还有这样一种习俗 ：新郎 在新娘进门前，要坐 
在屋顶上或屋子的顶层上等候，等新娘进来时，便将面包和干果等 


① Wood Martin , Traces of the Elder Faiths of Ireland , ii. 33. 

② Gregor,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North-East uf Sc'cMand ， p. 93 

③ Feraud, in Revue af ricanaine •, vi.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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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扔，扔到新娘头上举着的毛毯上，或是扔到新娘周围的人身 
上。据说新郎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往下扔东西时，可以吸引人 
们的注意力，借此使邪恶的目光不致落到新娘身上。在另一些部 


落中，新娘要将小麦粒、面粉等撒在自己头上。当地人把这种做法 
说成是新娘用以辟邪的一种手段。有时，新娘也将干果拋撒到人 


们身上。据说，这样做也是为了使他们得以辟邪。在不少国家中， 
这种习俗都被看作是辟邪或驱邪的手段。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男女结婚时往来客身上拋撒谷粒和盐的做法，据说有辟邪驱邪的 
神效。在托巴德人中，人们往新婚夫妇身上撒大米，是为了保护他 
们，使其不受邪气的侵袭。在苏门答腊东海岸亚齐王国的穆斯林 
中，每当婚宴快结束时，人们都要往新郎的耳后涂上一些黄懦米。 

为的是使新郎不受邪气侵袭。那种在新郎进女方家门之前，先往 
他身上撒些稻米、牛粪和面粉等物的习俗，也颇似一种驱邪仪式。 
在印度，人们都把牛粪看作一种驱邪剂。在阿伯丁郡的东北海岸， 

新娘婚后要回娘家一看，进门之前，人们要往她身上抛撒面包屑。 
而在新郎返回其父母家时，也要举行类似的仪式。还有一点需要 
指出：新娘大多是在抵达其新家时，才经历这类仪式的。而这也正 
是常常需要举行驱邪仪式的场合。在古希腊，人们不仅要往刚进183 
门的新娘身上拋撒干果，而且也要往新买进的奴隶身上抛撒干果。 

此事也从中反映出驱邪辟邪的用意。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补 充：吉 
普赛人 至少是英格兰的吉普赛人-——认为，往一个人的身上 
拋撒一些面包屑，或者，当一个人身上带着一粒小麦的时候，他就 
可以免除各种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危险。 

克劳利先生认为，“抛撒稻米的做法乃出于这样一种想法， gp : 

只要送给恶魔一些食物，就会使其顺从人意，悄然离去。，’他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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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旁观的人群抛撒面粉及蜜饯等物的习俗，显然也出于这种用 
意。 © 萨姆特博士对此亦有同感。他认为，这种仪式的最初用意， 
是给那些需要从人间得到某种慰藉的鬼神.送去一些食物作为供 
奉。 M . 雷纳克与扎尔托里也曾分别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但是，人 
们并非认为结婚时遇到的所有危险都来自鬼神。而且，为辟邪目 


的而抛撒的谷粮与果品，是否原本都被人们视为一种供奉，这一点 
也是很可疑的。在摩洛哥，面粉在很多场合都被用作驱邪的一种 
手段。在亚齐人中，辟邪的最好方法就是将人或物用拌有少许米 
粉的水冲洗一遍。克鲁克先生曾说过，往新娘和新郎头上倾倒大 
米或小麦，其目的是“冲掉阻碍婚后生儿育女的种种邪气” ② 。但 
是，他又说，此类习俗的目的之一“似乎是保住人的灵魂，因为在人 
一生中诸如结婚这样的危机时刻，灵魂是很容易离开人体的”气 
翊 在此之前，维尔肯根据望加锡人、布吉人和西里伯斯人的信仰，也 
曾做过此类的表述。但我们自然不能把这当作关于这类仪式的一 
般性解释。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人们对这种习俗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类习俗的真正起因，至少在 
有些事例中已被人们遗忘，于是，人们便以新的解释来取代这类习 
俗借以产生的那种想法。但是，与此同时，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那 
样，我们对于在人类学中随处可见的那种推断，即认为不同民族间 
的相似习俗必然源出于相似用意的看法，也不可以盲从。诸如谷 
物与干果之类的东西，肯定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意图。如果说相 


① Crawley, The Mystic Rose * p. 325, 

② Crook, Things India?! , p. 319. 

③ Idem，Popular Religion and Folk-Lore of Northern India ♦ i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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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仪式在不同的事例中可以源于不同的动机，那么，同样明显的 
是，同一事例中的同一种仪式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用意。而且，我们 


也没有理由否定某一仪式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意图的可能性。这 


样看来，那种认为在世界各地，凡在婚礼上拋撒谷粒、种籽或干果 
的习俗均出于以促进生育为唯一用意的见解，实为一种武断的推 
测。其实，确保家业兴盛、生活富足以及消灾辟邪，也可能同样是 
这类习俗的最初用意。 

在婚姻礼仪中，人们还常常要用鱼，取促进生育之意。有些地 
方还采用鱼的图案，其用意也是一样的。例如，卡纳拉的婆罗门要 
带新婚夫妇到一个池塘，让他们往水里投一些大米，捕捉鲦鱼。把 
鱼捕到之后，再统统放还，只留一条，将鱼鱗贴在自己的额头上。 
在东方犹太人中，新婚夫妇做完宗教仪式之后，立即要从一个盛着 
鲜鱼的大盘上或从一个养着活鱼的鱼缸上跳过去，往复 3 次； 或则 485 
从一条鱼上迈过去，进退7回。有人解释说，这种仪式所象征的， 

是对生儿育女的祈盼。过去，德国犹太人有在婚礼翌日吃鱼的习 
俗，此举同样也被当作一种祈盼多儿多女的祝愿。在丹吉尔，新娘 
嫁到新郎家的第7天晚上，便会有两个男孩来给她系上一条带子。 
然后，她就开始在全家各处巡视一番。据瓦赞的谢里夫说，当新娘 
来到厨房门口时，“人们便拿出一条鱼来，并假装扔到她脚上，此举 
象征着日后柴米油盐的充足。” © 但是，把鱼扔到新娘脚上这一做 
法也可含有这样一种暗示，即此举最初是一种祈求多儿多女的仪 
式。大约400年前利奥 • 阿弗利卡纳斯在描述非斯的婚俗时所提 
到的一种习俗，大概也是这种情况。他曾写 道：“ 新郎一离开家（通 


① Emily, Shareefa of Wazan ， My Life Story, p. 137 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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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在婚后第 7 天），就先去买鱼，买很多很多的鱼，然后让母亲或 
家中其他女眷把这些鱼都扔到妻子脚上。这种作法源于古代的一 
种迷信习俗。人们这样做，是为了以后能有很多吃的。”^在非斯， 
至今还盛行着一种与此颇为相似的习俗，只是另有一番用意。当 
地人告我说，在实际结婚的第9天，新娘必须做一些面包，这样，家 
里就会老有很多面包。而在这一天，新郎则要买一些鱼回来，让妻 
子做，这样，家业就会兴盛。人们一般都认为，吃鱼能使人走运。 
我觉得，鱼卵不仅可以象征多儿多女，而且含有富足之意。 

鸡蛋也往往被人们当作促进生育的一种手段。例如，在摩洛 
哥的安杰拉，如果哪个妇人急着想要孩子了，她就会坐到一个新 
486 买来的大碗上，碗里放着一个生蛋，还有在旧历四月二十七那天 
接得的雨水一一此物据信含有大吉大利之效。坐上一会之后，她 
便将雨水喝下，并将鸡蛋放人母鸡身下让其孵化。当地人都信这 
样一种 说法： 如果孵出的是小公鸡，那个女人就会生小 男孩； 如 
果孵出的是小母鸡，生出的就是小女孩。在同一部落中，男人如 
想增强自己的生育能力的话，则要在每天早饭之前吃一个蛋黄， 
连续吃 4 0天。每天吃完一个蛋黄之后，还要在蛋壳里倒满油， 
再把油喝下。人们在婚姻礼仪中也常常使用鸡蛋。在某些实行这 
种习俗的民族中，有人就明确指出，鸡蛋的寓意是暗示子孙后 
代。不过在摩洛哥，虽然鸡蛋在婚礼仪式中也很显眼， 一 如在其 
他地方一样，但我却从未听说鸡蛋在这种场合会有促进生育的神 
效。当地人通常只是说，鸡蛋可以使新婚夫妇或新郎前程光明， 
生活幸福。其实，其他一些白色物品也有这种寓意。由于鸡蛋是 


① Leo Africanus,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 , ii.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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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颜色的缘故，因此在巫术上也常有使用，而它在某些场合中的 
使用则不可能含有确保多儿多女的意图。在一个事例中，人们在 


婚礼之前的一个仪式上要用鸡蛋，这不仅是要祝福新郎前程光 
明，而且也是祈望举行婚礼期间能有一个好天气。在另一个事例 
中，使用鸡蛋则是为了给新郎带来好运，给大家带来好年景。据 
艾迪生讲，在摩洛哥的犹太人中，新郎要在结婚那天“拿一个生 
鸡蛋投向新娘，以表示他希望新娘日后分娩时，产程顺利，心情 
愉快”©。俄国西部的某些犹太人，特别是在教规严格的查希丁 
教派中，有在新娘面前摆放生鸡蛋的习俗，.用以象征多产，并象 
征新娘日后分娩时能像母鸡生蛋一样便当。 

此外还有一些仪式，其用意也是期望新娘日后分娩顺利。在 
瑞典的某些地方，新娘的鞋带是不得系上的，“这样，她将来生小孩 m 
时，就会像脱鞋一样轻而易举。” © 而且，为了日后生产顺当，新娘 
从教堂回来时，下马的动作一定要快，下马后要立即拉过马缰，抽 
打马鼻，解开肚带，卸下马鞍。在爱沙尼亚，当新郎骑马而至时，必 
须有人立即冲上前去迎接，并替他卸下马鞍，因为这样做将有利于 
新娘日后的分娩。在同一国家，当人们把新娘接到新郎家时，还要 
将大门两侧的栅栏统统推倒，使新娘所乘的马车能够毫无阻碍地 
直驶而人。人们认为，这样做就会使她日后的分娩既快捷，又顺 
当。在安斯巴赫乡间，人们认为，只要新郎给新娘把袜带系上，她 
曰后生产时就会很顺利了。 

据推测，有些婚姻礼仪的用意，在于影响日后所生子女的容貌 


① Addison ,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Jen's, p. 52. 

② Gaslander, in Nyare btdrag till kannedom om de sjjenska landsmalen ock 
svenskt folklif ， Bihang /, 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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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举止。在某些南斯拉夫民族中，洞房中要放上一碗奶和两把小 
勺，“为的是让新婚夫妇以后能生出漂亮的子女”3。在爱沙尼亚, 
新娘的陪从要切下一小块面包，抹上黄油，送入新娘嘴中。这样， 
她将来生的孩子就会有一个小圆嘴。在同一国家，当新娘被接来 
后，她便不得佩戴项圈，也不得系有任何带子，而且必须以文静之 
态随人进来。这样，她将来所生的孩子就会很乖。 

有些仪式的用意在于使新婚夫妇生活富裕。在摩洛哥，人们 
要给新婚夫妇送椰枣吃，让他们富足起来，同时还常常说这样一句 
祝福的 话：“ 愿主赐予椰枣和富足。”在一个柏柏尔部落中，当新娘 
488 来到新郎家后，新郎的母亲便往新娘颈上围一条头巾，用头巾领着 
新娘走向帐篷的四个角落。每到一个角落，便要说上一句话。这 
四句话分别是 ：“这 里是生儿育女的门口 ”，“这里是饲养牛羊的门 
口”，“这里是通往安乐的门口”，“这里是节俭生活的门 口”。 在另 
一个柏柏尔部落中，新郎的母亲要送给新娘一只小羊羔。如果家 
里没有羊羔，就请别人送来。新娘接到羊羔后，便用力将羊羔从帐 
篷顶上扔过去。这样，村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羊了。在有些部落 
中 t 新郎家的一位女眷要往新娘手中放人一些黄油，然后新娘再将 
黄油抹在支撑篷顶的横梁上。这样，家中就会有充足的黄油了。 
在古罗马，新娘要在新郎家的门柱上涂以油脂，挂以羊毛，这其中 
大概包含有类似的用意，虽然这种习俗也与辟邪的意图有关。在 
阿卡纳尼亚的瓦拉赫人中，新娘来到新郎家，要接过人家送来的黄 
油或蜂蜜，抹在门上，“以表明自己的到来会给这家人带来甜美和 


① Piprek, op. cit. p. 128 sq. 

872 


快乐”莫菲特在17世纪时写道 ：“当 新娘从教堂出来之后，英 
格兰人总要往她头上撒些小麦，希腊人则是在门柱上涂些 大油； 而 
当新婚夫妇从教堂回到家里时，便有人端给他们一盆黄油，以此象 
征丰盈富足、应有尽有。” @ 在瑞典的某些地方，新娘在这种时候要 
跑进贮藏食品的小屋，喝些牛奶，吃些食物，这样，全家就永远不会489 
缺奶和食物了。在瑞典的内里克，新娘在穿戴嫁妆时，总是得吃一 
点东西，这样，以后就决不会缺少食物了。在爱沙尼亚，人们在婚 
宴上可以随意享用啤酒，还可以任啤酒四溢，这样，新婚夫妇就会 
幸福，家中就会有吃不完用不尽的东西。在某些小俄罗斯人中，当 
新娘和新郎从教堂回来时，新娘的母亲要向新郎撒3遍小麦粒和 
冬青枝，在他胸前放一些羊毛，送给他两块蛋糕，还要往新郎的嘴 
上抹3遍蜂蜜，并对新郎说 :“祝 你们生活像蜜一样甜，祝你像绵羊 
一样应有尽有，像羊毛一样温暖人心。” 

蜂蜜等甜食也常常用于婚礼仪式，以预示婚姻生活的幸福。 
在布科维纳的罗申人中，人们要往新娘的脸上抹蜂蜜，或是往新娘 
的怀里扔白糖，为的是让她婚后的生活甜甜美美。在保加利亚，新 
郎娶亲时，要有一位妇女用蜂蜜给他擦脸，这位妇女一边擦一边 
说:“要像蜜蜂爱花蜜一样相亲相爱。”在罗得岛，新婚夫妇的新居 
是由女方作为嫁妆提供的。新郎到达后，要将手指在一杯蜂蜜中 
浸一下，在门上画一个十字。这时，在场的人便 高喊： “要像这蜂蜜 
一样甜甜蜜蜜、和和美美！”在斯巴达地区，当新婚夫妇来到新居 
时，新郎的母亲站在门口迎候，手中还拿着一杯蜂蜜。新娘必须从 


① Heuzey ，Le Mont ()ly?npe et I'Acarnanie p. 278 

② Moffet, Health Improveynent , p. 2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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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喝一些蜂蜜，这样，她说出的话就会像蜜一样甜。人们还要把 
杯中剩余的蜂蜜抹在门楣上，这样，夫妻不和的阴影就不会进到家 
里了。 

■ 有些婚姻仪式反映了夫妻的特定位置。在澳大利亚南部的纳 

里涅里人中，据说一个女子如果同意与一名男子结婚的话，就必须 
为这名男子生一回火，以作为同意的表示。卢安戈人缔结婚姻时， 
新娘要到新郎家给他做两盘吃的。在焦达讷格布尔，“新娘要带一 
个水罐到附近河边或井边去打水。她把水灌满之后，便顶到头上， 
用一只手扶着，转身回家。这时，新郎便来到她身后，把一只手搭 
在她肩上，并从她向上弯曲的那只胳膊所形成的空隙中，向她前方 
的路上射出一支箭。接着，新娘走到箭落之处，用脚把箭捡起来， 
而此时头上的水罐仍要保持平衡。然后，新娘以优雅的姿式把箭 
传到手里，再还给新郎，以此表明，她能够用自己的手和脚伺候丈 
夫，能够很好地履行其理家的职责。而新郎通过向新娘的前方射 
箭，也表明自己有能力保护妻子，清除她前程中的任何危险。” 

过，这一仪式的最初用意可能并非如此。从新娘向上弯曲的手臂 
所形成的空隙中射箭，可能是一种受孕仪式，或是一种确保安全分 
娩的做法。我们知道，箭有时被人视为胚胎的象征。在印度教的 
一种古代仪式中，新郎要对新娘 说:“ 但愿一个男性胚胎进入你的 
子宫，就像箭插入箭囊 一样； 但愿怀胎十月之后，生出一个男孩 
来。” @ 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托达人中，妻子指定谁是她头一胎孩 
子的父亲，谁就要在妻子怀孕七个月左右时，送给妻子一张弓和一 


① Bradley-Birt, Chota Nag pore , p. 50 sq. 

② Hymns of the Atharva-Veda f pp. 97,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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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箭。这显然像是一种生育仪式。此外，人们在举行婚礼时，也有 
用箭来驱逐恶魔的。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东马利科洛岛，新 郎要 
在婚礼上将一支毒箭插人新娘齐肩举着的一块小塾子上。据说， 
这表示“他对妻子握有生杀大权，同时，他也必须以自己的生命保 
护妻子。” ( D 在东非的瓦菲帕人中，新郎要打新娘一个耳光， 还要把 
一小块木头或一些草秸放到新娘嘴里。前一做法所要表示的是， 
新娘必须服从 新郎； 后一做法则表示新郎有抚养新娘的责任。 


在摩洛哥，新郎总是想以各种方式取得对妻子的支配权。据 
说，为此目的，有的新郎要用短剑在新娘头上或肩上轻轻拍打3下 
或 7 下；有的用短剑的穗子抽打新娘 后背； 有的则用手轻打或用脚 
轻踢；还有的则是抢来水碗自己先喝，然后再拿给新娘喝。在克罗 
地亚，新郎要打新娘一个耳光，以表明从此以后他就是她的主人 
了。在俄国，婚姻仪式中有这样一项内容：新娘出嫁时，父亲要拿 
出一条新鞭子轻轻抽打女儿，打完之后，对女儿说，这是他最后一 
次这样做了。说完，便将这条鞭子送给新郎。在很多斯拉夫民族 
中，新郎都要轻轻打新娘3下，“以此表示，妻子应当服从于丈 
夫。” @ 也有人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新娘忘记旧日的情人，对丈夫有 
一种惧怕感。有些地方还有一种让新娘给新郎脱靴子的习俗。从 492 
前，在俄罗斯，新郎还要用靴筒打新娘的头，以此表明新娘现已归 
他来管了，因此必须服从于他。可是近来，在斯洛文尼亚人中，则 
是新娘要用靴筒打新郎，这是为了让新郎明白，她并非总是要给新 
郎脱靴子。在加利西亚的某些地方，已婚妇女须戴有一种头罩。 


① Paton，quoted by Serbelov, “Social Position of Men and Women among the N- 
atives of East Malekul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f N. S. xv. 278. 

② Piprek, op. cit. pp. 8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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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郎给新娘戴头罩时，总要让她坐在一个牛轭上。而新娘则要 
两度将这个牛轭扔掉，以示抗议。在印度教徒中，新娘嫁到后，人 
们要拿来一个牛轭，还要拿来一根绳子。据推测，人们是用这根绳 
子来象征给牛套轭时系在牛脖子上的绳子。新郎先将这绳子系在 
新娘的手腕上，然后，又有人将牛轭套在新娘头上，而且要将牛轭 
的一个开口置于新娘的头顶上。正如为我们提供这一情况的人所 
说的，这一仪式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仪式，其用意则是使丈夫体贴妻子，甚或 
受制于妻子。在东孟加拉的婆罗门中，新娘的母亲“要让新郎用两 
只手拿住一个梭子，还要把他的手脚捆住，用以象征新郎已自我束 
缚起来。然后，还让新郎学羊叫，以表明自己地位的卑下而新娘 
则“将一把锁放在他嘴上，还要转动一下钥匙，表示已将一切不好 
听的话都锁在嘴里了”®。在查马人中，当人们将用以把新婚夫妇 
捆在一起的布松开以后，“二人争相站起，而如果是新娘先站起来 
的话，她就能永远对新郎的感情拥有无限的影响力。”②在德国的 
很多地方，每当牧师要把新婚夫妇的手合在一起时，新娘总要争取 
占个名副其实的上手，而新郎也同样想占上手。于是，两人之间就 
少不了一番较量。有时，要由牧师出面，把新郎的手放在上面，较 
量才告平息。出于同样的意图，新人中的一方，往往是新娘，还想 
493 把脚放在对方的脚上。在瑞典的瓦姆兰，新娘总是力争在新郎尚 
未看到自己之前，先看到新郎，并抢先坐到新婚椅上。这些都是为 
了得到对新郎的支配权。在瑞典的很多地方，以及在芬兰讲瑞典 


① Mary Billington ，Women in India , p. 75 sq. 

② Hutchinson, An Account o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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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社区，新娘岀于同样的意图，在婚礼上总是力争站在新郎前 
面。在芬兰的佩林吉，新娘的母亲如果想让女儿将来支配新郎的 


话，在婚礼上就总要将女儿的裙子遮住新郎的鞋跟。在斯洛文尼 
亚人中，新娘总要在婚礼仪式中或举行婚宴时，把自己的腿压在新 
郎的外衣下摆上，为的是日后能管住新郎。这种习俗在符腾堡也 
可见到。在大俄罗斯人中，人们要分别给新娘和新郎斟上一杯白 
兰地。这时，一对新人就争相把自己杯中的酒倒一点到对方杯中。 
据信，谁先把酒倒人对方杯中，谁就会在婚后生活中具有更大的影 
响和权力。在威尔士，新娘一结婚后，一定要立即出去买回一件东 
西，而且一定要抢在丈夫之前。据老年妇 人说： “这样，她日后就能 491 
成为生活的主人了！” 

在摩洛哥，新娘也同样是想方设法，争取当家作主。当地新娘 
出嫁，都要用棕红色染料涂染一番，并要宰杀一只公羊。每当这 
时，岀于当家作主的目的，新娘都要骑到公羊背上，把它当作丈夫 
的替身，打它的耳光。新娘还要给公羊戴上项链，让它像妇女一样 
柔弱、温顺。当屠夫把公羊的胃脏取出之后，新娘就用右脚踩在上 
面。人们还让新娘坐在织布凳上和马鞍上接受冲洗。据信，只要 
新娘骑到马鞍上，就能得到驾驭丈夫的力量。当新郎同另外两名 
男子一起跑进帐篷时，新娘总要想办法打一下丈夫，为的是成为他 
的女主人。新娘人洞房后，一听到新郎在外面的脚步声，就要从右 
脚上脱下鞋，朝房门挥动7 下； 有的则是在新郎走进洞房时 t 把一 
只鞋朝他扔 过去； 还有的则是在新郎要同她交欢时，用鞋在他身上 
打3下。不过，听当地人讲，在这后一种情况中，只有当新郎被打 
得叫出声来，新娘才能成为一家之主；否则，就还得受丈夫管制。 

不过，我们也不能以为，人们之所以举行这一类仪式，都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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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只是出于获取对配偶的管制权这一用意。即使某项仪式现在 
确属这种情况，在其最初形成之时也很可能是出于不同的意图。 
我们应当看到，出于驱邪避灾的用意，也有新婚夫妇双双被人敲打 
的情况。即使是新郎打新娘或是新娘打新郎的情况，也可能出于 
这样的用意。在摩洛哥的夏伊纳，新郎在与新娘单独相聚时，要用 
短剑的平面轻轻地拍拍新娘的前额和肩膀，“以驱赶鬼魅”。而据 
阿诺托和勒图尔诺说，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中，“丈夫在带新 
娘上床之前，需用匕首或马刀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拍打3下，以避免 
受到邪恶目光的伤害。” ® 在大阿特拉斯的德姆纳特，新娘有时是 
用自己的鞋打新郎，有时则是用一种盐石来打，因为据说鬼魅都很 
害怕这种石头。这一情况显然可以说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那 
种有关扔鞋的仪式，不仅可以是夫妻争权的一种手段，而且同时也 
可能是或曾经是驱邪避灾的一种方法。 


① Hanoteau and Letourneux, La Kabylie et les Coutumes kabyles, ii.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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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十五顧 
n 圃乳汉（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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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礼仪中，有些是想从积极的方面给新婚夫妇双方或其中 
一方以 助益; 而另外一些则是要保护他们免遭邪魔侵袭，或是把邪 
魔从他们身上驱走。这后一种就是所谓“辟邪仪式”或“驱邪仪式”。 
人们普遍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或观念，即人在结婚时，总是处于很危 
险的境地，特别容易受到他人所施巫术或邪恶目光的危害，容易遭 
受鬼魅的侵袭，容易中邪。这种邪气，也就是摩尔人所说的“巴斯” 
( bas )。 因此，在这种时候，就特别需要进行防范，需要驱邪避灾。而 
且，对于新娘来说，人们的顾虑就更多一层。在很多人看来，新娘不 
仅自身处境危险，而且还会给别人带来危险。正因为如此，那些直 
接涉及新娘的仪式，同时也可被看作一种防范措施，以确保新郎本 
人以及与新娘关系稍远的一些人免受邪气的侵害^不少这类仪式 
都是在男女即将完婚之时举行的，其用意显然就在于此。出于这种 
用意，在新娘刚进新郎家门时，也往往要举行辟邪仪式。 

在笔者所著的《摩洛哥的婚姻仪式》一书中，我曾指出，在该国 
所举行的婚姻仪式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辟邪、驱邪为目的的。 497 
在其他很多国家，情况显然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们将不可 
能对此类仪式做任何详细的记述。 

在有些地方，人们很注意对邪魔进行防范，不让其溜人举行婚 
礼的场所。例如，在俄国，人们举行婚礼时，不仅要将所有门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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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关闭，而且还要把烟囱也堵上，以防女妖窜人，伤害新婚夫妇。 
人们还常常在婚礼上鸣枪，其用意往往在于驱鬼驱邪。出于同样 
的目的，人们也常常在婚礼上放声喧闹或高奏乐曲。在西伯利亚 
的尤卡吉尔人中，男女两方的亲戚们跟在一队迎亲雪橇的后面， 
“不断地向两侧开枪，用以驱赶那些可能会来侵袭新娘的鬼魅。”当 
地人把这种做法叫作“打鬼眼”。@在摩洛哥，当有人给新郎涂抹棕 
_红色染料时，周围便枪声不断，音乐骤起，女人大喊大叫，尤以手持 
新郎头巾的女人喊得最响。这样做的用意，显然是想以喧闹之声 
吓走鬼魅，驱邪辟邪。至于火药的使用，则是想以其气味驱邪。人 
们坚信，恶魔是很怕闻火药味的。当新娘被接往新郎家时，人们要 
在她的乘骑前不断鸣枪，大奏 鼓乐； 新娘到达之后，还要如此重复 
一番。其时，鸣枪驱邪的用意尤为明显。因为此时人们就在紧挨 
新娘的地方鸣枪，而将新娘罩在烟雾 之中； 有时，人们则专在新娘 
要住的屋子内放上一枪。在欧洲乡间举行的婚礼上，鸣枪放炮也 
是一种常见的习俗。有些地方的人还特意说明，这样做是为了驱 
鬼。在达勒姆郡的乡村地区，新娘一行要由一群持枪的男子护送， 
前往教堂。一路上枪声不断，而且就在新娘和伴娘们的耳际鸣响。 
在克利夫兰的吉斯巴勒，当新婚夫妇从教堂归来时，人们就在其头 
顶上鸣枪，一路枪声不绝于耳。在德国，无论是在婚礼前夜（即闹 
婚之夜），还是在新人前往教堂途中，也都是枪声大作，喧闹之声不 
_断。在斯拉夫各民族中，当新娘与新郎成婚于洞房之时，参加婚礼 
的宾客们就在洞房外大吼大闹。 

人们在婚姻礼仪中还使用其他一些武器，其意图则与前相似。 


① Jochelson ， Yukaghir ,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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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举行婚礼时，婆罗门要向空中射出一枝箭，口中还要念 
道 ：“我 要把隐藏于新娘身旁的恶魔的眼睛刺瞎。”®在奥朗人中， 
“当新娘头一次离开父母家，前往新郎家时，做父亲的便将一枝铁 
头的箭放到女儿手中。新娘手握这枝箭动身，就可以防止父母村 
里的鬼魅跟在她身后同行。” @ 在满族人中，新娘到了新郎家，并由 
人扶着走出花轿之后.新郎要向障眼的物体射出3枝箭。在贝专 
纳人中，当新郎要进人女方家接新娘时，要先往茅屋上扔去一枝 
箭。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了解的那样，人们在婚礼上射箭，除 
了有驱邪的意图之外，还可能另有用意。 

在摩洛哥，有这样一种习俗：新郎结婚时要佩带短剑、匕首或 
手枪。当有人给他涂抹棕红色染料时，他要将两把短剑交叉举于 
头顶或横在胸前，以驱逐邪魔，因为据说邪魔怕铁，尤其怕铁制的 
武器。新娘在涂抹棕红色染料的仪式中，有时也要把短剑交叉于 
头上，并可携带匕首。为了驱逐邪恶，有时新郎要事先派人把自己 
的短剑放到婚床上，有的是自己亲自去放，还有的要把短剑挂在墙 
上，或在枕头底下放一把手枪。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一些国家，500 
迎亲队伍中总要有两名大汉，手持出鞘短剑，护送新娘。从《圣 
经 • 雅歌》来看，在希伯来人的迎亲队伍中，也有武装大汉，腰间佩 
刀，“防备夜间有惊慌”。③在旁遮普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中，“新郎 
总是随身携带铁制武器，在结婚仪式上更是刀枪不离身，为的是随 
时驱除附身的鬼魅。”④马拉塔人举行婚礼时，新婚夫妇要站在装 


① Winternitz, Das altindische Hochzeitsrituell , p. 60. 

② Sarat chandra Roy ， Or a 嘯 of Chota Nagpur, p. 363 

③ 《圣经 • 雅歌》第 3 章第 6 节及以下。 

④ Maya Das, in Punjab Notes and Queries, i.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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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小麦的篮子里，而双方的舅舅或其他合宜的亲属则站在他们身 
后，手中还握有岀鞘的短剑。在印度中部的比尔人中，新郎总要用 
短剑轻轻拍打拍打“结婚小屋”。在孟买，新郎从结婚仪式开始到 
结束，总要在手中握有一把匕首，日夜不离，为的是驱除鬼魅。在 
印度中部各邦的某些种姓中，不是在新郎动身参加婚礼时，就是在 
新婚夫妇回到家中时，新郎的母亲总要拿着一根木杵从新郎面前 
走过，或是用木杵轻轻碰碰他，用以驱走恶魔。在中国的福州，新 
娘在婚后第3天要乘一顶黑色的轿子返回娘家。在这之前，人们 
就要在轿子外面画上一个画符，画符中有一个面目狰狞的男子骑 
在虎身上，同时举起一只手，手中持有一把刀，宛如打虎状。这一 
画符的用意是“不让各种魑魅魍魉过来伤害新娘。据人们讲，早 
501 年，新娘乘轿每到一处，都会遇到妖魔鬼怪过来伤害她，使她大病 
一场”①。 在亚美尼亚，人们坚信，新婚夫妇无论是在婚礼进行之 
中，还是在婚礼举行过后，都特别容易受到各种邪气的侵害，因此， 
新婚夫妇都要随身带一把闭锁的门锁和一把闭合的折刀，作为他 
们的护身符。而且，他们随时随地还要有一名身佩短剑的男子陪 
同，对他们进行保护。每当他俩进门时，警卫都要用短剑在门楣上 
画一个叉，因为人们都认为门口一带是鬼魅的藏身之所。此外，还 
有人记述说，新人要进门时，有人便递给新郎一把短剑，新郎持剑 
站在门口，让新娘从短剑下通过。在赞特，人们认为，恶魔在新郎 
结婚时，常常施展各种妖术，使其患有阳痿。因此，在新郎进入教 
堂时，要将匕首插在门上，作为消除妖术的手段^在保加利亚的某 
些地方，从前有一种习俗，当新婚夫妇成婚之时，人们要请丈夫的 


①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 94 sq. 
882 



兄弟手持短剑，来保护他们。在德国各地，是由男傧相身佩出鞘的 
短剑，来保护新郎。在荷兰，人们认为，新娘要想婚后生活幸福，家 
业兴盛，那么，在从教堂出来进人家门时，必须在门口上方架上两 
把相互交叉的军刀。在爱沙尼亚的某些地方，人们要将两把短剑 
戳人新婚夫妇座位上方的墙上。人们认为，谁的短剑振动的时间 
最长，谁的寿命也就会最长。法国17世纪时，新婚夫妇在举行婚 
礼那天，必须从两把短剑交叉而成的斜十字下穿过。在诺曼底，当502 
新郎和新娘交合于洞房之时，据说就会有妖魔前来干扰，这时，新 
郎的朋友中就要有一人出面，挥动响鞭，驱赶妖魔。 

在摩洛哥的某些部落中，人们要在新娘或新郎右脚穿的鞋里 
放一根针，作为对抗鬼妖的护身符。人们还把其他很多东西用作 
护身符，并认为盐在镇鬼护身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因此摩尔人举行 
婚礼时多有用盐之处。此外，在印度、德国、法国、苏格兰、斯拉夫 
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婚礼中也常要用盐。而且在有些地方，据 
说还是把盐用作镇鬼妖、防恶眼的一种护符。 

在摩洛哥，人们举行婚礼时还要点香，目的是驱除鬼妖，也有 
的是要“取悦于本地的鬼神”®。不过，摩尔人在婚礼中举行的最 
重要的辟邪驱邪仪式，则是用棕红色染剂涂染新娘和新郎。这种 
染剂取自埃及女贞属植物的叶子，当地人认为它有大吉大利之效， 
因此每当人们认为自己受到邪魔威胁时，就用它来禳解，例如在宗 503 
教性节庆中就常有使用。人们把这种棕红色染剂涂在新娘的双手 
或双脚上，偶尔也涂在她的小腿、两臂、面部和头发上。涂染或私 


① Westermarck, Marriage Ceremonies in Morocco , pp. 235, 237, 244 , 25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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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或公开进行。在有的部落中，是在两次节庆活动中进行 
的； 但就大多数部落而言，则只有妇女和儿童在场。新郎也要涂以 
掠红色染剂。不过有人只把它涂在右手的手心、手指或小指上，有 
人则是双手都涂，还有人甚至涂到脚上。给新郎涂染剂，大多在新 
娘到来之前进行，有私下里涂的，但还是以当众涂的居多，而且不 
止涂一遍。这种涂染仪式，特别是对新娘进行涂染的仪式，在整个 
伊斯兰世界都是极为盛行的。 

在穆斯林中，还有一种很普遍的习 俗：新 郎见新娘之前，要先 
行 沐浴； 新娘见新郎之前，也要洗净全身。在摩洛哥，城里人把这 
一习俗看得很重要。在非斯，新娘要在婚礼前5天的每天下午，由 
家中几位妇女陪同，去洗热水澡。其中一位妇女还要带去一个烛 
台，上面插有蜡烛。洗澡时，人们要将蜡烛点燃，那几位妇女还要 
大喊大叫。当地人普遍都认为，澡盆盛满热水之后，就会有鬼悄悄 
溜来； 而大喊大叫的目的，显然就是驱鬼。婚礼前3天新娘来洗澡 
时，要由7位妇女陪同，并往她身上倒7桶温水，“这样，她结婚后 
就不会同丈夫吵架了”，因为当地有一句民谚，就叫作“洗了澡，不 
咖再 吵”。人们把这一仪式称作“浇水”。据阿拉伯作家讲，“新娘在 
一个干净的容器中洗脚，并将水洒在屋子的四角，这是逊奈中的一 
种圣行，可以给人带来主的恩赐 ◊” ©在突尼斯，当新娘来到新郎家 
后，有时也要由一位妇女给她洗脚。“这是新娘进人一个新家庭时 
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净礼仪式。” © 在西奈半岛上的贝都因人中，新 
娘出嫁时，要专门宰杀一只羊，取出羊血，洒在她的身上。此外，还 


① Lane, Arabian Society i?t the Middle ,p. 234. 

② Bert hoi on and Chant re ，Recherche s a?ithropol og i ques Jans la Berberie orie?: 
tale , i.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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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她父亲的住处前面，为她搭一个帐篷，让她在里面住上 3 天。 
这段期间快结束时，“新娘在一队妇女的引导下，来到一个活水泉 
边（即终年流淌的泉边），实行净礼。在这之后，新娘才被送往丈夫 
家中艾迪生曾对犹太人，特别是摩洛哥犹太人的婚姻习俗做 
过描述，据他讲，犹太女子在结婚前8天中，天天都要洗澡。 

在古代和近现代的印度人中，以及在其他一些印欧民族中，沐 
浴一直被视为结婚前必不可少的一项准备，不仅对于新娘是这样， 

而且对于新郎也往往是这样。在《阿闼婆吠陀》中，就有一些祈祷 
者提到想给新娘洗澡，并请祭司为她们打一些洗澡水来。当时的 
人可能认为，这对丈夫婚后的幸福是有裨益的。在拜火教徒中，新 
娘和新郎结婚在那天早上和下午各洗一次圣浴，而从前则有在婚 
姻仪式后双双洗脚的习俗。在波斯，当新郎进人洞房之后，“有人 

会送来一个面盆和一个水罐，里面盛有水 。然后，新娘的右腿505 

和新郎的左腿一并伸人水中，进行洗濯。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洗 
手。” @ 在古希腊，新娘和新郎要在举行婚礼这一天，从特定的泉水 
中汲水洗澡。例如，在雅典，就要从卡利洛厄泉取水。在现代希 
腊，新娘沐浴仍是婚礼中的一项内容。在罗马尼亚，新娘一定要到 
活水中洗澡，只是到了冬季，方可将水从附近的小河打回家，在家 
中洗。在瑞典，从前有一种习俗，即新娘一定要洗完澡后，方可穿 
戴嫁妆。在某些斯拉夫民族中，特别是在大俄罗斯人中，新娘在参 
加婚礼之前一定要先洗澡；而塞尔维亚人还要往洗澡水中撒些鲜 
花。在古波斯人中，新娘到了新郎家，先要由人带领，围火而行，接 


① Palmer, Desert of the Exodus , p. 90. 

②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Women of Persia , trans. by Atkinson,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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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就要洗脚。洗完脚后，人们还要把洗脚水分别洒向宾客，洒到婚 
床上，洒到牛羊身上，洒到屋子各处。在克罗默蒂，新娘是在婚礼 
前一日洗脚，洗脚水中还要放一些钱币。当新娘坐在盆边洗脚时， 
她的女伴们便一哄而上，争抢水中的钱币。在苏格兰东北部，婚礼 
前夕有这样一种“洗脚”仪 式：这 天晚上，新郎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要 
到新郎家聚会，他们把一个大浴盆搬到新郎面前，往里注满水，然 
后再把新郎的鞋袜脱去，把他的双腿投人水中。诺森伯兰也盛行 
这种习俗，而且对新娘也不例外，只是在方式上比较隐秘而已。 

506 类似的婚姻仪式在某些落后民族中也可见到。在南西里伯 

斯，新娘和新郎都要在圣水中洗澡。除此之外，新娘还要再接受烟 
燻。在北罗得西亚的某些部落中，新娘要由一位老妇人用双肩驮 
到河边，浸泡于 水中； 新郎也要到河里去洗澡。在尼日利亚讲埃多 
语的民族中，新娘来到新郎家中之后，新郎即要端来一盆水，由女 
方的家人给她洗手，再由新郎用毛巾给她把手擦干。在埃格巴 
兰——尼日利亚南部约鲁巴家园之一，新娘在进人新郎家之前，男 
方的家人要用掺酒的水给她洗脚，“用以表示新娘是祛邪之后进人 
新郎家的”®。新娘和新郎在结婚之前的沐浴或洗濯，当然也不是 
全都出于迷信的 考虑； 不过，把它作为一种仪式来举行，就显然反 
映出辟邪免灾的用意。婚礼中还可见到很多与水有关的仪式，也 
都具有这种含义。 

在大阿特拉斯的一个柏柏尔部落中，当迎亲队伍接到新娘之 
后，要先走到一条河边，让新娘骑在骡背上到河里走 3 个来回，而 


① Partridge, “Native Law and Custom in Egbaland,” in Jour, African Sec. 
4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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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则在岸上等着。在摩洛哥，有一种很常见的习俗 ：新娘 一来到 
新郎家，人们就把牛奶、水、棕红色染剂等具有祛邪作用的东西送 
给她，或者把这些东西撒在她身上。虽然有些地方的人说，他们往 
新娘身上洒水是要求雨，但我相信，这一仪式的主要目的还是祛邪 
避灾。在安杰拉，总是新娘先在屋里等着新郎。新郎进屋时，要拿 
一个新_子，瓶里装满了水，还要拿一个新碗，这两样东西是和其 
他一些东西一起从新娘家带来的。新郎先要到屋子的四角，在每 50 
个角落里洒一点水，然后依次握住新娘的两只手，把手指尖在盛水 
的碗中浸一下。浸完之后，拿起碗来，自己喝下一些，再把碗端给 
新娘，也让她喝一些。喝完之后，新郎一边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轻 
轻地敲一敲新娘的太阳穴 ，一 边背诵《古兰经》中的“镇尼”章®。 
在摩洛哥的夏伊纳，当新娘来到新郎家 4 0天后，其小姑或家中其 
他某位未婚女子即要在她头上洒一些水，送给她一双新鞋，并让她 
穿上，还要给她寄上一条新腰带，以替换自结婚以来一直穿用的旧 
鞋和旧腰带。当地人告诉我，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祛除她身上的邪 
气。什叶派穆斯林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先知 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 
阿里之前，曾令女儿取水洒在她和阿里的身上，以求真主保佑他们 
及其后代免遭恶魔之害。 

在古罗马，有一种习俗，即“以水和火”迎接新娘，也叫做“水火 
接待 ” （aqua et igni accipere ) 。 在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曾实行过 
种种与水有关的婚姻仪式，有一些至今仍在实行 ，一 如印度 的情况 
—样。在伊庇鲁斯，当新婚夫妇走进他们的新居时，人们要找两名 


①“镇尼”章为《古 兰经》 第29卷第72章。“镇尼”一词系阿拉伯文 Ji nn & 音澤， 
意即“精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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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均健在的儿童，往新娘和新郎身上洒水。据说，这样做就是为 
了驱邪镇妖。在阿尔巴尼亚，当新郎到女方家来接新娘时，新娘的 
_母亲要站在门口迎候，手中还要拿着一个盛有清水的小盆，往新郎 
身上洒一些水。在小俄罗斯人中，人们也常常要往新婚夫妇身上 
洒水。特兰西瓦尼亚的吉普赛人中也有这种情况。在南斯拉夫各 
民族中，新娘一到新郎家后，人们就会把一个盛水的器皿递给她。 
在印度西北各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区中，新郎要往新娘身上洒一 
些水。在吉大港的马格部落中，人们要请一位长者往新婚夫妇身 
上洒5遍或7遍水，而男傧相则将新郎右手的小指与新娘左手的 
小指勾在一起。在卡纳拉南部的图卢人中，“婚姻仪式中一个必不 
可少的内容就是往新娘对合的手上倒一点水。” $在僧伽罗人中， 
当人们把曾将新婚夫妇系在一起的那条长布解开之后，祭司便要 
往新娘和新郎的头上倒一 点水； 有时，则是往他们的右拇指上泼一 
点水，而长布条原来就是系在其右拇指上的。在西藏，喇嘛要往新 
婚夫妇身上洒一点圣水。在暹罗，“新婚夫妇要跪下接受圣水的沐 
浴。长老先将水倒在新郎头上，然后再倒在新娘头上，同时不断地 
为他们祈祷祝福。” @ 

在菲律宾的阿埃塔人中，新娘的父亲要让一对新人双双跪下， 
接着便将一个装满水的椰子壳向他们扔去，然后再把他们的头碰 
到一起，这样，他们就结为夫妻了。在马达加斯加全境，当新娘要 
离开娘家时，父母都要往她的手指尖上洒几滴水，或是依照古代的 
509 习俗，往她身上唾几口唾液或滴几滴专为此事预备的牲血，向女儿 


① Sturrock, Madras District Mannuals : South Canara , i. 143. 

② Young ，The Kingdom of the Yellow Robe •,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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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祝福之意。在马塔贝勒人中，新娘来到新郎家时，“要带一个 
盛满水的葫芦，葫芦/氏部还有~*串珠子。新娘要将葫芦中的一部 
分水倒在新郎身上•并将剩余的水洒向他的家人和朋友。然后，她 
把珠子戴在自己头上，把葫芦扔到新郎脚下，再用自己的脚将葫芦 
踩碎”在新喀里多尼亚的贝莱普部落，“新婚夫妇在他们结婚 
的头两天上午必须举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洗礼仪式，否则要招来疾 
病灾祸。该仪式主持人准备好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面装着一种 
特别木质的细屑和适量 的水； 新郎新娘依次将盒子的一端含人口 
中，之后新娘则用特定的水将盒子的另一端浇湿。仪式完毕，人们 
便将这次洗礼用过的所有物品埋人洞房附近的地下。” © 

除了水之外，火也是人们在婚礼中用以驱邪的一种常见手段。 

在摩洛哥，闪闪的烛火已构成婚礼中的一个特色。这显然有迷信 
方面的考虑，因为鬼神都是喜欢黑暗惧怕光明的。从前，在非斯， 

新娘是被装人木笼，接往新郞家的。 一 路上，“嘲机声、管乐声、鼓 
声大作，喧闹 不止； 此外，人们还点燃很多火把。” ® 在现代巴勒斯 
坦，在迎亲队伍的前列和两侧，都有人高举着提灯和火把。在古代 510 
犹太人中，当新郎在一群小伙子的陪伴下，从女方家中接出新娘， 
准备回家时，男女双方的年轻女友们便点燃手中的火把，加人迎亲 
的队伍。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男方接亲时总要高举火把。而且，在 
罗马，其中还必有一只火把是用山楂树枝扎成的，这是因为人们相 
信山楂树能驱邪。在现代希腊，迎亲队伍不仅要由手持火炬的人 
打头，而且新娘和新郎本人也要高举火炬。布兰德曾对持火把迎 


① Decle ，Three Years w Savage A frica - p. 158 sq. 

② Lambert, Moeurs et Superstitions des \ r eo-Caiedoniet?s , p. 99 s( 

③ Leo Africanus, The History a?td Description of Africa^ ii.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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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习俗是否曾流行于英格兰表示怀疑，其实有不少迹象显示英 
格兰也曾有此俗。但就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而言，直至相当晚近 
的时候，火把仍在婚礼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据特勒尔斯一伦德 
讲，使用火把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驱赶黑暗中的鬼魅。在瑞典南部 
的斯科纳，新娘来到新郎家，新郎的母亲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在 
门口迎接。新娘只有在用手触一下烛火之后，才能进人家门。在 
汉诺威文德兰的克伦兹，是由一位手持4支蜡烛的妇女在新郎家 
门口迎接新娘，并陪新娘走遍新家的每个角落。在哈尔科夫行政 
区，新婚夫妇到来之后，人们便要以火把相迎•或是将松脂与柏油 
点燃起来。 

在印度教徒举行的婚礼上，人们要在新娘和新郎头顶周围摇 
动灯火或其他一些东西，作为驱邪护身的一种措施。在梭罗居住 
11的爪哇人相信，新婚夫妇在新婚第一夜很容易受到鬼妖的伤害，因 
此当地有这样一种习 俗：当 新婚夫妇入洞房大约1小时后，他们的 
一些朋友便点着火把进来，在屋里四下翻弄，好像是在找什么东 
西。他们这样做，是想用火把的亮光把恶魔吓跑，至少也是想打乱 
并阻挠恶魔将新婚夫妇由恋人变为仇人的阴险图谋。在离广州不 
远的福州市，人们要在婚床床架的中央放置一个木盘，盘中有一盏 
装满油的玻璃油灯和两支蜡烛，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人们把油灯 
和蜡烛点燃之后，便不再触动，任其燃于床架中央的木盘之上，直 
至其全部燃完。“尽管是在大白天，油灯和蜡烛也要亮着，因为人 
们认为它有驱鬼辟邪的奇效。”① 

但是，人们之所以要在婚礼上用火来驱邪，不仅是由于火的光 


① Doolittle, op. cit. i.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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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而且还因为火能燃烧。在中国的汕头，新娘来到新郎家后，人 
们便要在地上点燃几束干草，让新娘从火上迈过去，以祛除“路途 
中可能染上的邪气和灾祸”在广州，新娘则是由家中的女佣背 
着，从炭火上迈过。在北京，新娘乘坐的花轿到了新郎家后，轿身 
要髙抬，从一个盛放着炭火的盆上越过，以驱除邪气。满族人也有 
这种习俗，他们说，让新娘从炭盆上跨过，“是想预示这对新人日后 
的生活像炭火一样红火”不过，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事后的猜 
想。在白俄罗斯人中，婚礼前,新娘和新郎两家都要在屋里烧一些 512 
草秸，以驱赶鬼妖。新郎从女方家接出新娘后，必须骑马或驾车从 
一火堆上经过。新娘到了公婆家之后，也必须从一堆火上走过，还 
要往火里投几枚钱币。在德国北部，依照习俗，当一对新人准备去 
教堂时，人们就要往家门口扔一根正在燃烧的木头。新娘和新郎 
必须先从火上迈过去，才能离家而去。 

从前，在欧洲的很多地方，以至在印度，当新娘来到新郎家后， 
都要由人带领，围绕炉火绕行3周。在吠陀时代，当合手仪式举行 
完之后’紧接着举行的仪式，就是新郎带领新娘绕火而行。时至如 
今，这一习俗在印度各地仍有实行。据《家范经》记载，新郎应当带 
领新娘绕火行走1周，然后再将身体右侧转向火，亦即从向左转改 
为向右转。这一仪式须如此反复3次。在古罗马，合手仪式 （ dex - 
trarum junctio ) 结束之后，即举行祭祀，新娘和新郎要围着祭坛绕 
行，同样也是先左转，后右转。在克罗地亚人中，是由男傧相带新 
娘围着炉火绕行3 周； 每走1圈，新娘都要向炉火鞠〗次躬。在德 


① Ball ， Things Chinese ^ p, 423. 

② Stewart Lockhart，in Folk-Lore * i.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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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国的很多地方，是由新郎或新郎的母亲带新娘围火绕行 3 周。但 
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新娘只是走到炉台，从別人手里接过火钳，把 
火捅大些就行了。这一习俗在苏格兰东北部也可见到。 

从前，当非斯附近的艾特萨登人还住在帐篷中时，他们也有带 
新娘去火边的习俗，是由新郎的母亲带领。而在附近的一支柏柏 
尔部落艾特瓦兰人中，新娘不仅被带往炉台，而且还有人在炉台上 
给她洗右脚和右手。据当地人讲，这样做是为了使新娘像这些炉 
台一样，长久地在家里呆下来。与其他很多柏柏尔部落不同的是， 
艾特瓦兰人一直将这种习俗保留了下来。在马达加斯加的梅里纳 
人中，当迎亲队伍到达新郎住处后，人们要在围墙外绕行3周，然 
后围住房绕行3周，最后再绕炉台绕行3周。据当地人讲，这样做 
是为了增强新娘与其新家之间的纽带联系，以免她离家而去。在 
科里亚克人中，“当新娘来到男方家时，男方父母要举着从炉灶中 
取出的正在燃烧的木柴，来迎接新娘。”乔切尔森博士就此 说道： 
“这一接待方式象征着已将新娘纳入由炉火所体现的家庭崇拜之 
中。” ® 此外，还有人将印欧民族的这种仪式解释为一种团聚仪式。 
但是，无论做这种解释的是实行这种仪式的民族，还是对这些民族 
进行描述的作者，我都认 为：这 种解释很难揭示至少是很难充分揭 
示此类仪式的最初用意。这类仪式与其他一些用火驱邪的仪式极 
其相似，我们很难对它另作什么解释。在科里亚克人中，当新婚夫 
妇去看女方父母时，也要受到炉中柴火的迎接。在德国多特蒙德 
514 附近的布拉克尔，当新娘被领着绕行炉台时，人们还往她身后投掷 
柴火。在凯撒斯韦特的博库姆，人们让新娘坐在一个椅子上，并把 


① Jochelson, Koryak p.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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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红的煤块铲到座椅下面。在有些地方，围着炉台绕行的仪式先 
要在女方家中举行。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又怎么能把这说成是 
一种团聚仪式呢？ 

绕行仪式的举行并不仅仅局限于炉台周围。在某些南斯拉夫 
民族中，新娘在进入教堂之前，必须由人带领围着教堂绕行3周。 

根据沃尔德伦于1726年所做的记载，在马恩岛，当新人一行到达 
教堂大院之后，要围着教堂绕行3周，方可进入。而根据辛克莱于 
同一世纪末所做的记载，在珀斯郡，新婚夫妇则是在走出教堂之 
后，绕教堂院墙右行3周。在瑞典的瓦伦德，迎亲队伍在进入教堂 
之前，依照习俗要先围着教堂外的一块石头绕行3周，因此，人们 
就把这块石头叫做“迎亲石”。在现代希腊，新娘和新郎是由人带 
领，围祭坛绕行3周。温特尼茨博士坚信，围教堂绕行乃是早先引 
导新娘围祭火绕行这一古老习俗的一种遗存形式。这一仪式的悠 
久性以及它在诸多印欧民族中的普遍流行，显然可以成为温氏遗 
存说的证据。无论如何，围教堂之类圣地或其他与教堂有关的圣 
物绕行的做法，确与驱邪仪式极为相似。在波兰人中，新婚夫妇要 
围新郎家中的饭桌绕行。在大俄罗斯人中，则是新娘一人被带领 51 
这 样做； 不过，新郎在乘马车去迎接新娘之前，已经围饭桌走过3 
周。在小俄罗斯人中，当新婚夫妇动身去新郎家时，要围女方家的 
面包槽绕行3周。面包槽上盖着一条毯子，毯子上摆放着面包和 
盐。 


且不说人们所环绕的圣地或圣物自有其祛邪性质，就是环绕 
行走本身也可被视为一种驱邪措施。通过绕行，外来人在进人某 
地之前即可将身上的邪气散发出去，这对该地居民就可起一种保 
护 作用； 同时，通过绕行还可以抵消进人陌生之地可能遇到知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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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这对外来人自己也是一种保护。在摩洛哥，新娘一来到新郎所 
住的村庄之后，即要由人带领（先右后左）绕行3周或7周。在有 
的地方，是围当地清真寺 绕行； 有些地方是围整个村子 绕行； 不过 
更多的还是围新郎家的房子或帐篷绕行。例如，在非斯附近的一 
支柏柏尔部落——艾特尤西人中，新娘只有在沿村绕行3周之后， 
才被准予进村。有时也常出现这种情 况：村 里同时有数家人准备 
娶亲。这样，各家的新娘就必须凑到一起，共同举行这种仪式。即 
使有的新娘就是本村人，她也得出村来，骑在马上和大家一起绕 
行。这时，村里如有结婚不足1个月的妇女，那么，在新娘们围村 
绕行之前，她必须先离开这个村子，否则，据当地人讲，各种邪气就 
都会落到她身上。这就清楚地说明 ：人们 举行这种仪式的用意，是 
为了祛除新娘身上带着的邪气。此外，摩洛哥各地绕行仪式均与 
其他一些辟邪仪式连在一起举行。这一事实也可说明同样的用 
意。在西奈山的贝都因人中，新娘骑着骆驼，在同伴们的大喊大叫 
声中，由人带领围着新郎家的帐篷绕行3周。塞利格曼教授告诉 
我，在科尔多凡和达尔福尔交界处一带，有一支讲阿拉伯语的游牧 
部落，叫卡拉比什。在卡拉比什人中，新娘是由奴隶送往新郎住处 
的。但是，在新娘进帐篷去见新郎之前，要先由奴隶背着或抬着在 
帐篷外面绕行3周。在阿哈加尔的图阿雷格人中，“男人们把新郎 
带到帐篷那儿，让他围着帐篷绕3周。” ① 在焦达讷格布尔的蒙达 
人中，当新娘和新郎一起来到新郎家时，要围院子绕行 3 周。新郎 
先右转后左转，新娘则先左转后右转。在冻原地带的尤卡吉尔人 
中，当迎亲的一长串雪橋载着新婚夫妇来到男方父母的帐篷时，要 


① Benhazera, Sijr mots chez les Touareg du Ahaggar , p.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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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围着帐篷绕行 3 周。在西伯利亚的鞑靼人中，新婚夫妇也要在 
新郎家的帐篷外绕行3周。至于在萨莫耶德人、楚瓦什人和切列 
米斯人中，新婚夫妇在男女方家外都要举行类似的仪式。在丹麦 
的某些地方，当新人一行从教堂出来，来到举行婚礼的地方时，新 
郎不能立即下马，而要先骑马绕行3 周； 如是冬季，则与新娘同坐 
雪橇绕行。在高地阿尔巴尼亚的基尔梅尼部落中，新娘由人带领 
先围新郎家的房子绕行3周，随后再围炉火绕行3周。 

在艾特萨登部落和艾特尤西部落中，当新娘或围新郎家的帐 517 
篷，或围整个村子，或围村中的清真寺绕行之后，还要用籐鞭敲打 
3下帐篷。当地人对此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为了驱散帐篷内的 
邪气，有的人说是为了祛除新郎家人身上的邪气，还有人说是为了 
把隐匿于家畜中的瘟神赶走。如果新娘进门不久家中即有幼童夭 
折或牲畜死亡，新娘心中就会感到极为不快，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 
把死人 、死牲畜的事同新娘的到来联系起来。不过，在摩洛哥，为 
了驱邪避灾，新娘和新郎也难免要被人捶打一番。当新郎涂完棕 
红色染剂并站起来之后，就会有几名佩剑的男子将短剑拔出鞘，来 
拍打新郎。有时，则是由一直站在新郎身边的几名未婚男子用手 
或棍子轻轻拍打他。这时，新郎的男傧相则负责保护新郎，回击打 
他的那些人。有人明确告诉我，这一仪式的用意就是驱邪。在开 
罗，在新郎就要进自己屋里会见新娘时，“他的朋友们便告辞而去 
了。不过，在分手之前，他们还要用手往他的背上打好几下。新郎 
则尽力去躲，飞快跑人屋 中。” ® 在古代印度，新郎要遭到戏弄或捶 
打。在德国的某些地方，新郎也要被参加婚礼的宾客，特别是其中 


① Burckhardt ，Arabic Proverbs ,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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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未婚的年轻人捶打一番。在白俄罗斯人中，当新婚夫妇上了 
床，并盖上毯子之后，新郎的男傧相就进来，用鞭子抽打新郎3下， 
同时还吩 咐道： “相互看看！接吻！紧紧拥抱！”®在哥伦比亚的伊 
卡族印第安人中，也可见到极为类似的 习俗： 有一名男子要一直陪 
伴新婚夫妇走人他们即将完婚所在的茅屋。进屋后，这个人便对 
新郎说 :“占 有这个女人吧！”然后，就用一条小鞭子打新郎，用以贯 
彻这一命令。而这条小鞭子则与丧葬仪式中作为驱邪所用的鞭子 
非常相似。 

518 新娘也会受到礼仪性的捶打，而且，与我们前面所谈的一些事 

例不同的是，打新娘的人不仅仅限于新郎。例如，在阿特拉斯的安 
兹米兹，新娘的兄弟要把一枚银币放在新娘的鞋里，给她穿上鞋， 
然后再用自己的鞋拍打新娘3下。可以想见，这一仪式的最初用 
意也是为了驱除邪气。在丹麦和瑞典，从前有这样一种习俗 ：当新 
娘的父亲庄重地将新婚夫妇的手合在一起之后，出席这一“合手” 
仪式的全体宾客便争相拍打新婚夫妇的后背。在法国17世纪时， 
当婚姻仪式结束之后，人们便在教堂里用手和木棍礼仪性地拍打 
新婚夫妇。据梯也尔讲，“在人们的头脑中，这些污辱性的举动可 
以给他们带来财富。” @ 关于这种打新人的习俗，曼哈特曾列举过 
不少实例。他认为这些都是为了驱除妨碍生育的邪魔。但是，我 
们没有理由断言，这类驱邪仪式仅仅是出于多生儿女的用意。而 
且，我们也应记得，新郎打新娘和新娘打新郎的仪式还与争夺当家 
权的目的有关，至少现在是这样。至于新郎的单身朋友打新郎，则 


① Piprek, op. cit. p. 64. 

② Thiers ，Traite des superstitions qui re gar dent les sacremens , iv.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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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他遗弃同伴的行为所做的一种礼仪性的惩罚。 

在婚姻礼仪中，除了驱邪仪式之外，还有一种以欺瞒方式保护 
新人的仪式。新人在结婚仪式中乔装打扮的事是相当普遍的。很 
多作者都曾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欺瞒那些准备对新人伺机 W 
作祟的邪魔。 

在印度南部某些民族的婆罗门中，特别是在泰米尔婆罗门中， 
新娘在婚礼后的第4天要身着男服，乔装成新郎，另由一位少女装 
扮成新娘。人们还要把她们带到街上走一圈。回来后，假新郎便以 
傲慢的口吻对真新郎训斥一番，大家一起尽兴地演上一出模拟剧。 
人们往往把真新郎装扮成假新郎的侍从或教堂执事，有时还把他当 
成贼，交由假新郎判决。还有人说，假如新郎年纪尚小，那么，在结 
婚半年后的“剌须日”这一天，人们就要把他装扮成一个小女孩，而 
女方一旦识破这一骗术，就要对新郎及其家人好好奚落一番。 

据普鲁塔克说，在古代科斯，新郎在迎接新娘时要着女装。而 
在斯巴达，新娘被新郎抢去之后，“即交由伴娘接待。伴娘将新娘 
的头发剪短，给她穿上男装男鞋，将她安置于暗室的长椅上”。新 
娘必须在那里等候新郎的到来。 ® 在中世纪的埃及犹太人中，新 
郎身着女装，而新娘则戴头盔，持短剑，赫然走在载歌载舞的迎亲 
队伍之前。在斯瓦希里人中，当参加婚礼的宾客来到男方家后，人 
们便给新郎穿上两件女式外装，让他坐于婚床之上。而婚床就摆 
在客人聚集的房间里。如果哪个年轻的男宾坐到新郎身边，就必 520 
须接受罚款。在非斯，男子订婚时，家里要为他庆贺一番。这时， 
家里要专门请来一些黑人女子协助自家女眷进行操办。她们给订 


CD Plutarch , Lycurgus^ xv # 4 


897 



婚男子穿上她们带来的衣服，把他装扮成新娘的模样。然后，人们 


再让他坐到面对大门的床垫上，眼帘低垂，宛如新娘。当他的朋友 
们进来之后，有一个黑人女子便给他送去牛奶，让他喝下。据信， 
这将使他的生活“平平安安”。另一个黑人女子则端着1盘椰枣进 
来，并将象征富贵的1个椰枣放入他嘴里。然后，两位黑人女子便 
将牛奶和椰枣分发给他的每一个朋友。这些人则依次将1枚钱币 
蘸上唾液贴在他的前额上。另一方面，在摩洛哥的某些乡村地区， 
则是新娘效仿男人的模样。有的要在脸上画上络腮胡子，有的要 
在左肩披巾，右肩挂刀，还有的则是穿上男人的衣服离开娘家。在 
西奈山的贝都因人中，如果新娘和新郎分属不同的营地，而新娘又 
是初次嫁人，那么，在她骑胳驼去新郎家之前，家里人就会给她套 
上1件男人的长袍。在巴勒斯坦的农民中，当新娘要嫁往新郎家 
时，身上也要套1件长袍。在丹麦的克洛夫堡，新婚夫妇在举行婚 
礼的第1天都要穿上旧衣服，而且是新娘穿男装，新郎穿女装。穿 
好之后，还要藏起来，不让对方找到。丹麦还有一种女戴男冠的习 
俗。爱沙尼亚和俄国亦有此俗。在南西里伯斯人中，当婚礼进行 
到某个时候，新娘就要把外衣脱下来，让新郎立即穿上。 

但是，对于能否把这些习俗都说成是为了欺瞒鬼魔，我还是存 

有疑问的。无论是把未婚夫装扮成新娘（如在非斯），还是让新郎 

穿上新娘刚刚脱下的衣服，都很难抵御鬼魔对他的侵袭，因为新娘 

也同样会被鬼魔缠身，而且较之新郎尤甚。而让新娘乔装新郎 （如 

在印度南部），或让新娘头戴男帽，似乎也不会对她起到什么特别 

的保护作用。看来，此类事例还是同克劳利先生的“接种说”较为 

吻合。根据这种理论，新娘抑或新郎之所以要采用异性的装束，是 

想让自己看上去“既令人可亲又令人生畏”，以减轻自身性别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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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的危险；新娘和新郎之间相互同化得越多，就越能抵消这种危 


险。在爱沙尼亚的某些地方，举行婚礼那天，新娘要用男式腰带束 
腰，新郎则要把女式腰带系在帽子上。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 
相似的习俗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动机，而同一习俗也可能含有多种 
用意。这里还应当再补充一 句：新 娘之所以装扮成男人的模样，不 
仅是为了防御鬼魔，而且也是为了避开邪恶的目光。 

还有一种做法也很常见。除了新娘和新郎相互模仿之外，往 
往还有别人模仿他们的穿戴，或以种种方式装扮成新人^据说，这 
些人之所以如此乔装打扮，是要让自己来吸引鬼魔的注意，或是把 
嫉妒的邪恶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而使真正的新娘或新郎得以 
安然无恙。在爱沙尼亚人中，以及在斯拉夫人、条顿人和罗曼人522 
中，都有这样一种习俗：当新郎或他派来的人到女方家迎接新娘 
时，女方家往往以假代真，把一位年龄较大的丑妇或年龄尚小的幼 
女，甚至把一名男子当作新娘，交到对方手里。在布列塔尼，女方 
家总是先以幼女冒充新娘，再以主妇相代，最后则以祖母顶替。在 
巴伐利亚的萨莫堡地区，是由一位须眉男子身着女装充当新娘。 
在爱沙尼亚，顶替新娘的则是新娘的兄弟或其他青年男子。这种 
顶替新娘的事，有些地方早在订婚时即已出现。这一习俗并不局 
限于欧洲。在东北非的贝尼阿梅尔人中，男方是派几名妇女牵着 
一头骆驼去接新娘。当她们来到女方家时，女方家人常常用假新 
娘取代真新娘。而且，只有当迎亲队伍走出村子很远时，假新娘才 
会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来，然后大笑着跑回村去。韦伯教授曾指 
出，《迦尸迦经》中有一段落可能与假新娘在古代印度的出现有关。 

不过温特尼茨博士认为，韦伯对该段落的这一解释是很可疑的；而 
且，无论如何，像施罗德那样断言这“ 无疑” 是一种原始的印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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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俗，都未免过于轻率了。至于说到这种习俗的用意，我认为应当允 
许有多种解释。我们在讨论抢夺婚时，曾谈及某些有关的仪式。 
这些仪式旨在表现被抢女子本人及其亲人对于这门婚事的不情愿 
态度和坚持阻挠男方得以成亲的努力。把假新娘交给新郎的做法 
可能也属于这类仪式。 

有时，人们也用雕像来代替新娘和新郎。有一位旅行家在爪 
哇看到，在一张“家庭婚床”脚下，立着两个涂有颜色的木雕人物， 
一个是男的，另一个是女的。人们把木雕人像摆在那里，是为了欺 
骗恶魔。据当地人讲，恶魔总是在新婚之夜徘徊于新人床边，伺机 
将新婚夫妇中的一人掠去。人们认为，摆上雕像之后，恶魔就会上 
当受骗，误将雕像抢走，而将安睡中的新婚夫妇双双留下。不过， 
更为常见的情况还是，人们只给新婚夫妇中的一方备有替代物。 

. 在印度，人们为了使新婚夫妇一方或双方得以避开可怕的邪气，常 
常诉诸于模拟婚姻，即让人同物、树木或动物假装结婚。在印度的 
524 整个北部地区，“树婚”尤为盛行。人们期望，树在举行完这种仪式 
之后，会很快枯死。克鲁克博士认为，这种想法“似乎说明这样一 
个事实，即人们想以树婚的方式把邪气引到树上，而使新婚夫妇不 
受邪气缠绕”在旁遮普，当鳏夫想第3次成亲时，或者当某一 
女子的星相显示她可能会年轻守寡时，人们出于对恶运的恐惧，往 
往就要举行模拟婚礼。如果是第1种情况，那么，在举行模拟婚礼 
时，有时就要选用某种树木或灌木，有时则要选用一只绵羊，把羊 
打扮成新娘的模样，由新郎领着围祭火绕行，而真正的新娘则坐在 
一旁。鳏夫之所以害怕自己会遭到恶运，原因 有二： 其一，是由于 


① Crook ，Popular Religion and Folk-Lore of Northern India , ii.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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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位妻子相继死去，从而疑心自己命运多舛，所娶之妻定无长 
寿，特别是第3次所娶的妻子更会遭到 恶运； 其二，是以为自己第 
一位妻子的灵魂会以妒嫉之心，使后续的妻子相继死亡。不过据 
说，当鳏夫第4次结婚时，第1位妻子的邪气即可自行耗尽，因此一 
般也就没有必要再举行什么模拟婚礼了。如果是女子星相不好，则 


在举行模拟婚礼时，要把一个盛满清水的水罐装饰成男童的模样， 


让新娘先与这个假新郎举行婚礼。然后，新娘再与真正的新郎一 
起，将这番仪式重演一遍，只是较少正式结婚时的那种做法。人们 
希望邪恶星相的魔力由此落人水罐，而不是落在新郎的头上，这样 
就可以免除新娘的早寡之灾。在印度其他地方，例如中部各邦，也 
可见到类似的模拟婚礼。在卡瓦尔人中，如果一个鳏夫想娶一女子 
做他的第3位妻子，人们就要先做一个女人的泥像，让他与这个泥 525 
像一起举行婚礼。然后，他便将这泥像摔到地上，把它砸碎。当人 
们确认泥像已死，并为它举行过葬礼之后，鳏夫即可娶那位女子为 
妻了。不过，这女子已是他的第4位妻子了。在巴赖人中，如果哪 
个单身汉想娶一位寡妇为妻，就必须先同一株燕尾柳举行婚礼。在 
巴斯塔尔某些地方的贡德人中，如果哪个女人的丈夫被虎吃了，那 
么，当她想再婚时，就不能和新丈夫一起举行正式婚礼，而只能以狗 
或矛、斧、刀等利器代之。这是因为，当地人认定，其亡夫的鬼魂已 
进人老虎体内，并以虎为身，试图将娶其遗孀的男子吃掉。而现在， 
他只能抢走一条狗，甚至还会被利器杀死。在喜马拉雅山区，当天 
空中某两个星体相互靠近，预示着某对男女的婚姻将遇到灾难的时 
候，或者，当某个小伙子或某位大姑娘由于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而 
找不到配偶时，人们就让这些走背运的人或有缺陷的人先同一个坛 
子结婚，并将结婚花结穿在一根线上，一头系在新郎或新娘的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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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头系在坛口上。这种含有供奉性质的做法显示，举行这种仪式 
的目的在于冲掉新人的险恶星相或身体精神缺陷所带来的恶运。 

此外，还有这样一种 做法： 人们既不是把新郎新娘打扮成另外 
什么人的样子，也不是以另外什么人或什么物去替代新郎新娘，而 
是让他人也装扮成新郎或新娘，从中加以掩护。这样让人看上去， 
就有两个甚至多个新郎或新娘了。非斯即有此俗。新娘出嫁时， 
相随者中不仅有男方派来迎亲的人，女方派出送亲的人，以及一大 
群男孩，而且还有大约6至8名女眷，打扮得同新娘一模一样，令 
526 人难辨真假。这样做，据说是为了使新娘避开巫术的危害和邪恶 
目光的注视。在迎亲队伍中，打头的是男方派来的男子和男童，紧 
跟其后的是一群妇女，其中也包括新娘，队伍最后是女方派来送亲 
的男性眷属，有大人也有孩子。在埃及，新郎在见新娘之前，先要 
去清真寺做礼拜。路途中，新郎左右各有一位朋友相随，其装束一 
如新郎。在巴勒斯坦，新郎是领着一个小男孩的手一同去清真寺。 
这个小男孩打扮得同新郎一模一样，而且一举一动酷似新郎，故有 
“模拟新郎”之称，并因此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在阿比西尼亚， 
公主出嫁时，迎亲队伍中要有她的一个妹妹陪同，姐妹俩的装束也 
极为相似。在南西里伯斯，新婚夫妇在婚礼的最初几天里，分别要 
由与其年龄相同、装束相似的一男一女陪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 
某些地方，以及在明斯克一带的白俄罗斯人中，新郎在订婚的宴席 
上，或是在举行婚礼那一天，必须从一群女子中找出他的新娘。在 
立沃尼亚人中，新娘在婚礼上要有伴娘相随，其装束也一如新娘。 
在贝尔福也是这样，“新娘与其伴娘的打扮完 全一样 。” (D 据说，在 


① Marie Balfour , County Folk-Lore , vol. iv. Northumberland,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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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其他地方，原来也曾有过这种习俗。即便不把男女傧相装 


扮成新郎新娘，他们的作用也不仅是为了服侍新人，而且还在于保 


护新人免遭邪魔侵袭。有人陪伴，人们总是感到比较安全。在设 
得兰群岛，新郎在婚礼前夜要由男傧相相伴而睡。在白俄罗斯人527 
中，男傧相要先于新娘新郎躺在婚床上。在其他一些民族中，在新 
人成婚之际，要有男方找的一名男傧相或女方带来的几名男傧相 
在场。有时，新娘带来的男女傧相还须阻止新娘新郎匆匆成婚。 

防止新娘遭受外来邪魔的影响，特别是遭受邪恶目光的注视， 
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在迎亲时把新娘关入箱笼之中。摩洛哥从 
前就有这种做法。新娘出家时，要坐在“一个八角形的木笼中，木笼 
上还盖着丝绸。” ® 现在，摩洛哥北部仍有此俗。人们把新娘装人一 
种叫做“阿马里亚”的箱笼里，再由骡马驮至新郎家中。有一个部落 
专用夹竹桃树枝做箱笼，认为它具有防御邪恶目光的特效。在摩洛 
哥的其他一些地方，乃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人们在迎亲时，都要把 
新娘的脸蒙上。这种做法在其他地方也有，包括在很多未开化部落 
中。在中国，新娘坐在喜轿中，可以将世俗的观望完全挡住。新娘 
下轿之后，脸上便被蒙上一块红绸子。《圣经 • 创世记》中曾提到给 
新娘蒙面纱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欧洲一直很普遍。古罗马人往往 
用“蒙上面纱” ( nubere 或 obnubere )— 词表示女子出嫁，由此可以看 
出他们对这一习俗的重视。这一习俗的最初用意想必是保护新娘， 528 
特别是用来防御邪恶的目光。爱沙尼亚人就明确表示，他们给新娘 
戴面纱，就是出于这个用意。此外，新郎对这种邪恶的目光也很畏 
惧，因此，到了教堂，总是和新娘一起尽快往里跑。 


① Leo Africanus, op. cit. ii.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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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给新娘戴面纱或蒙头的做法，我在摩洛哥却发现另 
一种说法。当地人认为，新娘本人的目光对别人也有危险。当新 
娘在自己家涂棕红色染剂时，双眼必须被蒙上。这是因为，在新娘 


尚未进人新郎家门见到新郎之前，其目光无论触及什么人，触及什 


么动物，都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新娘被人从床上装人“阿马里亚” 
之后，必须停放在门口处，上面再盖上毯子，为的是不让外人看到 
新娘，因为这时候谁一看到新娘，谁就会双目失明。如果新娘在出 
嫁的路上看到什么人，那么，当天举行婚礼时，就会有人斗殴，闹岀 
人命。在阿哈加尔的图阿雷格人中，新娘不得看马夫的骑术表演， 
因为“如果她看到某个骑士的话，这个骑士就会摔下来并且遭遇不 
幸。”®在古代印度，新郎还必须防备来自新娘的邪恶目光。 

在摩洛哥，新郎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脸蒙住，其方式或者是将 
头巾往下拉遮 住脸； 或者是将衣袍往上拉遮住嘴。这一习俗虽然 
在起源上与羞涩心理有一定关系，但其中的迷信成分似乎更大一 
些。在孟加拉的奥朗人中，人们在举办婚礼时，要在新娘和新郎的 
周围摆上一圈屏风，以防恶魔窥视，并防止有人瞥来邪恶的目光。 

529 在很多民族中，新郎在婚后的一定时日内都不准离家外出。而对 
新娘来说，这一禁律就更为普遍，禁止外出的期限也更长一些。在 
非斯，新娘必须在家中守上两个月，至少也要守6个星期。这期 
间，就是爬到屋顶上走走看看，也是不允许的。在丹吉尔，原来规 
定新娘婚后必须在家中守上整整1年，不过现在已将这一期限缩 
短为三四个月了。在东北非的某些贝都因人中，新娘在婚后 3 年 
之内不得离开家中一步。 


① Benhazera ♦ sij： mots chez Les Touareg da Aha^^ar ^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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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特别注意不使新娘新郎遭到自天而降的危险。在中 
国，“新娘上轿时，要戴一顶纸帽，还要有一位儿孙俱全的老妇 
人在她头上撑一把伞。” ® 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镇中，新娘出 
嫁时，要行于华盖之下，两侧各有一男子护送，他们手中都持有 
出鞘的短剑。时至今日，犹太人仍在华盖之下举行婚礼。这种华 
盖很可能是从古代新娘出嫁时乘坐的一种篷轿演变而来的。在斯 
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在英法两国，新娘和新郎在举行祈福仪式 
时，头顶上方都要有人撑一块护头方布（法语为 c ar ^， 英语为 
care cloth, 瑞典语为 pall, 源于拉丁语 pallium 或 himmel )。 在 
瑞典以及在芬兰讲瑞典语的社区中，直至相当晚近之时，人们在 
举行婚礼时仍沿用这一做法。在有些地方，人们是将护头方布撑530 
在新娘头上，或当新婚夫妇在室外活动时，撑在他们2人 头上； 
有的地方是将护头方布系在新婚夫妻就餐座位上方的屋 顶上； 有 
的地方则将护头方布布置于洞房之中。在法夫郡矿区，当新婚夫 
妇一行前往教堂时，有时人们就要给新娘新郎“搭凉棚”，就是 
把粗大的绿树枝弯成拱形之门，举在新婚夫妇的头上。在德国的 
某些地方，新郎在婚礼那天要戴一顶高帽，只是在进教堂后才脱 
下。在瑞典斯科纳地区的某些地方，新郎跳舞时也戴着帽子，而 
在很多斯拉夫民族中，新郎在席间也不摘帽。在波希米亚，以及 
在某些讲乌戈尔一芬兰语的民族中，即使婚礼是在夏天举行，新 
郎也要头戴皮帽。而在叙利亚，新娘在举行婚礼之前，一直要戴 
一顶羊皮帽，即使在夜间也不摘下。 

新娘和新郎不仅要防备从天而降的灾祸，而且还要提防从地 


① Doolittle, op. cit. i.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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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冒出的危险。在摩洛哥，新郎是不能席地而坐的。在给新郎涂 
棕红色染剂的盛会上，或者在他手上涂了一些粉剂之后，新郎都要 
在身下放一块毛毯和一个麻袋（或一个马鞍）。据当地人讲，这样 
531做的目的是防止中邪。在有些部落中，举行完这种仪式之后，新郎 
即被男傧相或其他未婚男友抬走。在非斯，当人们为新郎举行象 
征性刹发的盛大仪式之后，新郎也同样是被朋友们从他们原来一 
起围坐的房间抬入“举行婚礼的房间”，放在一张大椅子上，然后再 
被朋友抬走。在很多部落中，新郎在婚礼上要自始至终地使鞋的 
后帮直立不倒，以免脚后跟触地。不过，也有人担心，新郎的鞋会 
落人仇敌之手，被施上魔法，以加害于新郎。至于新娘，人们在这 
方面同样也很注意，甚至更加小心谨慎。正如瓦赞的谢里夫所说 
的，“新娘在结婚时如将脚触地，日后就会走背运。” ® 新娘在举行 
婚礼时，也要把鞋的后帮拉起，并使其直立不倒。有时，新娘在进 
岀涂抹棕红色染剂的房间时，也要由人抬送。在乡村地区，新娘都 
是乘坐牲口到新郎家的。不过，有的是从床上被抬上去的，有的是 
从房屋门口或帐篷门口被抬上去的，还有的是在地毯或铺在脚下的 
斗篷上走了几步之后被抬上去的，而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使新娘的脚 
不致踏在地上。到了新郎家后，新娘又被人抬着跨过门槛，甚至被 
径直抬到婚床上。人们可能会问 ：新娘 和新郎为什么不可触及地面 
呢？首先，人在新婚之时，身上都有一种“巴拉卡” （ baraka ) ，即圣洁 
之气。而任何有此圣气的人或物一般都不得与地面接触。此外， 
鬼魂的真正藏身之所是在地下，因此常常会到地面上游荡。至于 
532抬新娘进门或以其他方式不让新娘踏门槛的习俗，则显然是与鬼 

① Emily, the Shareefa of Wazan, My Life Story ,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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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常常徘徊于人家门口这一想法有关。摩尔人就常说，“房子的主 
人们”，即鬼魂的所有者们，正在从门口进进出岀。因此，谁也不能 
坐在房屋和帐篷的门口。假如有哪个人这样做了，他本人就会生 
病，或者给全家带来邪气。如果有谁在门口处提鞋，同样也会给全 
家人带来灾祸。在摩洛哥南部的阿格卢，当新郎走进新娘已在等 
候他的洞房时，必须用右脚两度踏在门槛上，只有在第 3 次迈出右 
脚时，才能走进洞房。 

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可以见到与此极为相似的婚俗。新娘出 


嫁时，常常也是乘骑、坐轿，或是由人背着、抬着。这样做固然可能 
是出于方便，或是岀于一种礼仪，用以表现新娘不愿离家嫁人的心 
情；但是，毫无疑问，这同人们害怕触及地面也有一定的关系。据 
一份很早的记载，在塞拉利昂，当新娘一行快到新郎所住的城镇 
时，新娘即由一位老妇人接过去，背在身上，并被蒙上一块细布，为 
的是不让任何男子看到。人们还在地上铺一些席子，“这样，背新 
娘的人走路时，就不会触到土地了。”新娘就是被人以这种方式送 
到新郎家的。 0 在洛林的农民中，新娘原来是坐在几位妇女相互 
交叉的手臂上，由他们抬着迈出家门口，前去教堂的。在南威斯特 
伐利亚，即使教堂离得很近，新娘也往往要骑马而去，骑马而回。 
在某些讲乌戈尔一芬兰语的民族中，新娘先被人抬到马车上，再乘 
马车到新郎家，到达之后，还要由人背人家中。在切列米斯人中， 533 
人们认为这一习俗与害怕新娘用脚触地的想法确有一定联系。 

新郎有时也要由人背抬。在危地马拉和圣萨尔瓦多的印第安 
人中，新婚夫妇都要由其朋友抬来，关在一间屋子里。在焦达讷格 


① Matthews ，Voyage to the River Sierra Leone ,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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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的蒙达人中，如果新郎家还不太富裕，雇不起轿子或马车，那 
么，就得请亲戚们出力，用手把他和新娘从新娘家中抬到新娘村 
边，然后再从新郎村边抬到新郎家中。在孟加拉的库尔米人中，新 
郎是骑在人们的肩膀上去新娘家的。在塞浦路斯，如果新婚夫妇 
是住在同一个村子里，那么，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新郎便要由 
朋友们抬着去女方家。他们把手臂相交，把手握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座位，让新郎坐在上面。不过，如果新娘家尚有一段距离的话， 
新郎及其一行便会骑马而去。在埃及，如果新郎是一位青少年，他 
的朋友们就要从他家中轮换着把他背到新娘家中。据莱恩说，这 
是因为“当地人觉得，应当让新郎和新娘都表现出几分羞涩来才 
好。” ^从这个情况来看，抬新郎与抬新娘一样，似乎都是意在让新 
人表现出羞溫之心，而不论其是真是假。但是，从我在摩洛哥的所 
见所闻来看，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种习俗在另一些地方则与这样 
一种观念有关 ，即： 在婚礼进行中的某一阶段上，新郎的脚若是触 
及地面，就会给他带来灾祸。 

在中国的福州，新郎家都要在堂屋里铺上红地毯，而且地毯还要 
534 从新娘下轿的地方一直铺到新房门 q ，为的就是不让新娘的双脚触及 
地面。在中国，新娘离开娘家时，要套上父亲的鞋，从自己的闺房一直 
走到花轿跟前，然后再把父亲的鞋脱下来，登轿 上路。 这样做，想必也 
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达尔马提亚的莫尔拉克人中，从新郎家门口到 
新娘下马的地方，铺有一条床单，新娘就从这条床单上走到家门口。 
在某些斯洛伐克人中，新郎家门口铺有一块地毯，新娘即从这地毯上 


① Lane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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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郎家。在伊庇鲁斯的某些地方，这一习俗在不久前也很盛行。 
在英格兰，曾有“一种沿路拋撒花草或碎屑的婚俗，要从新人一方或双 
方家里一直撒到教堂”®。在桑德兰，新娘出嫁时，要在新娘所居住的 
那条街的便道上和去教堂举行婚礼必须经过的路上抛撒锯末，而过去 
还曾撒过细沙。如果完全按照这种习俗的要求来做，沙子或锯末要从 
新娘家一直撒到教堂门口。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凡是新婚夫妇必 
经之处，事先都要有人撒上沙子。在肯特郡的克兰布鲁克，当一对新 
人离开教堂时，途中要撒上一些能够象征新郎职业的东西。于是，作 
木匠的就会走在刨花上，作屠夫的就会走在羊皮上，作鞋匠的踏着碎 
皮子，作铁匠的踏着旧铁皮。至于在婚礼中铺放红地毯的习俗，则已 
是家喻户晓的事了。 


这些习俗，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由迷信而产生的畏惧心 
理，即生怕与地面贴得太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婚礼中还有 
不少做法，其用意都明显在于保护新娘和新郎，使他们得以避免人 
们想象中的来自地下的危险。在摩洛哥的某些部落中，人们要在新 535 
娘右脚穿的鞋里放一根针或一点盐，有时也放在新郎的鞋里，作为 
抵御鬼魂和邪魔的护符。在德国北部，新娘和新郎要把莳萝籽和盐 
撒到自己鞋里，作为抵御妖术的防护措施。还有不少地方，是往新 
婚夫妇一方或双方的鞋里放一枚或几枚钱币。这种做法在斯堪的 
纳维亚乡间尤为常见。人们常常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免遭贫困，或 
是为了发财致富，但也有不少人明确表示，他们是把这种做法当成 
一种驱邪措施。在德国的某些地方，人们都相信这样一种说法 ：“如 
果新娘和新郎在举行婚礼那天往自己的右脚下面放一枚‘三头波希 


① Brand ,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 p. 36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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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人’（硬币），他们的婚姻就会幸福美满。” ® 据戴利埃尔讲，在苏 
格兰的某些地方，“新郎已找到一种防御邪魔的措施，就是把鞋带松 
开，并在鞋里放上一枚硬币，踩在脚下。这可能是为了同地面形成 
某种隔离。” @ 在门的内哥罗，新郎的兄弟要在新娘两脚的前面放一 
把刀，并将刀刃朝向新娘，而新娘则将右脚踩在刀上。 

把新娘抬过门檻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十分普遍，如在中国、巴勒 
心斯坦 、开罗、摩洛哥、古罗马、现代希腊、德国、法国、瑞士法语区和 
英国，都有或曾有此俗流行。关于巴勒斯坦的这一习俗，有人曾叙 
述说，新娘之所以常常被人抬进门去，“是为了使她的脚不触到门 
槛。假如触到门槛，就会被人视为一种不吉利的事”在斯洛文 
尼亚人中，新婚夫妇参加完教堂的仪式，到达女方家时，新郎要把 
新娘抱过门槛，“这样，以后就没人能伤害她了。” ④ 在威尔士，新娘 
参加完结婚仪式回来后，总是被人小心翼翼地抬过门槛，因为“人 
们认为，新娘在门槛及其附近落脚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哪个 
新娘要是执意走着进入新郎家，她身上就会隐伏灾祸。” © 上个世 
纪初，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当参加婚礼的一行人回到新郎家后， 
“人们要将新娘抬过门槛或门口正中的石阶，以免妖术加害于新 
537 娘。” ® 我们可以想见，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抬新娘过门槛的做法也 
同样是出于某种担心，因而不让她的脚碰到门槛。世界上有一种 


① Grimm ， Teutonic Mythology ， Trans, by J. S. Stailybrass, iv. 1823. 

② Dalyell, the Darker Superstitions of Scotland , illustrated from History and 
Practice ， p. 312. sq. 

③ Wilson ， Peasant Life in the Holy Land » p. 114. 

④ Piprek, op. cit, p. 113. 

⑤ Marie Trevelyan, FolkrLore and Folk-Stories of Wales, p. 273. 

⑥ Napier ， Folk-Lore ,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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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门槛是鬼魂出没、危机隐伏之所。而除了将 
新娘抬过门槛这一做法之外，也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习俗，只是要 
求新娘进门时不要踩踏门槛。这种习俗曾流行于古代印度，那538 
时，新娘进门时，新郎就会告诉她，让她先迈右脚，而且不要站在门 
槛上。某些南斯拉夫民族至今仍在实行这一习俗。在白俄罗斯人 


中，新郎家要在门槛上铺一块毛皮，新婚夫妇到来时，就让他们从 


上面走过。人们认为，门槛对于新郎来说也有一定的危险。在离 
孟买不远的萨尔塞特岛上，新郎先由其舅父背人家门，然后新郎再 
亲自把新娘抱过门槛。至于人们何以会畏惧门槛，据我揣测，主要 
是由于人们心里有一种恐怖感。大凡迷信鬼神的人，从光亮之处 
经由门口乍一进人昏暗的住所时，都会感到某种恐怖。有了这种 
恐怖感，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认为门槛一带是鬼魂精灵游荡之 
所，是飞灾横祸潜伏之地。 

害怕从地下冒出来的危险祸及新娘和新郎，可能也是人们要 539 
往新人身后投掷旧鞋这一常见习俗的原因。这一习俗不仅见于英 
格兰和苏格兰，而且还见于丹麦，莱茵河流域及特兰西瓦尼亚的吉 
普赛人之中。古希腊显然也有这一习俗，这从雅典博物馆一个花 
瓶上的婚礼画面中即可看出。土耳其人在举行婚礼时，常有这样 
的情景：新郎“拼命地往闺房跑，而人们则把旧鞋纷纷向他扔去。 
据土耳其人说，往男人身上掷过去的旧鞋是抵御邪恶目光的灵验 
护符”从大多数情况看，鞋都是朝新婚夫妇二人身后扔过去 
的，只是有的地方是在他们去教堂时扔，有的地方是他们从教堂返 
回时扔，有的地方则是在婚宴结束后扔。不过，也有分別往新娘新 


① Cox, Introduction to Folk-Lore, p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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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身后扔的。特雷恩在《马恩岛纪事》一书中就曾写道 ：“新 郎在离 
开家时，人们依照习俗要向他身后扔一只旧鞋；同样，在新娘离开 
自己家去教堂时，人们也要往她身后扔过去一只旧鞋。这样做，是 
为了让他们每个人都交上好运。假如新娘在从教堂回来的路上， 
有一只鞋被看热闹的人以某种计谋脱了下来，那么，新郎就必须用 
钱把这只鞋赎回来。” ® 

540 关于这种习俗的起因，人们作过各种解释。麦克伦南提岀，英 

格兰人往新郎身后扔旧鞋的做法可能是抢夺婚的一种遗迹，是“对 
抢新娘的人所做的一种假装的攻击”®。对于这种解释，尽可以有 
各种理由加以反驳，但我们只要提出一个事实，就可以使它不攻自 
破，这就是 ：人们 同样也往新娘身后扔旧鞋。还有一些作者认为， 
这一习俗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多生多育。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 
举出，特兰西瓦尼亚四处漂泊的吉普赛人总是在新婚夫妇进其帐 
篷时，往他们身上扔旧便鞋或凉鞋，而人们这样做，就正是为了使 
新婚夫妇多儿多女。但是，我们很难把这看作这种习俗的原始用 
意。埃格雷蒙特博士关于旧鞋是多儿多女的象征这一观点的种种 
说明，显得很是牵强附会。此外，英格兰人关于扔旧鞋能给新人带 
来好运的说法，也不会是这一习俗的原始用意。扎哈里埃认为，这 
一习俗的基本用意在于辟邪驱邪，而它与好运之说则是一种次生 
的关系。但是，对于这种习俗何以能被作为辟邪驱邪的防护措施 
这一问题，他却没有做岀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只是说鬼魂可能都害 
怕皮革。最近，罗森博士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但是，这种说法在 


① Train ，Account of the Isle of Man , ii. ]29. 

②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t p. 14 sq.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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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事实面前便不堪一击了 ：在有 些地方，人们往新人身后扔 
的鞋分明是木制的，而不是皮革的。萨姆特博士另有一种看法，他 W 
认为，往新娘新郎身后扔鞋的最初用意，在于给害人的鬼魂送去某 
种供品。现在看来，种种有关于扔鞋的仪式，可能并非源于同一种 
想法。不管人们是把鞋作为一种医病祛邪的护符，还是把鞋用于 
丧葬仪式，以防止死者的鬼魂回来给活着的人找麻烦，其理由似乎 
都在于，鞋与走路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在人们的想像中，给恶魔或 
鬼魂扔去一只鞋，就可以使其离人而去。但是，往新娘新郎身后扔 
鞋这一做法所反映的，却主要是保护之意，而非驱逐之意。人们总 
是在新婚夫妇上什么地方去的时候，朝他们身上扔鞋，不管是在他 
们从各自住所动身去教堂礼拜时，还是从教堂回家参加喜庆活动 
时，抑或是用过结婚早餐又从家里出来时。投鞋的习俗与某些显 
然是为了保护新婚夫妇不受地下邪魔伤害的做法是同时并存的。 

在英格兰、丹麦、德国等地，还有另一种投鞋习俗，那是往出远门的 
人、跑生意的人和外出打猎的人身后投去的。据布兰德说，在英格 
兰的平民百姓中，人们如果想祝愿某人在做某件事时取得成功，就 
朝他身后扔去一只旧鞋，以为这样就会给那个人带来好运。这些 
事实说明，人们之所以往这些人身后投旧鞋，是想使他们在旅途中 
多一层巫术的保护，以补脚下所穿鞋靴的防护作用。这又使我们542 
想起，摩洛哥的新娘和新郎走路时总是格外小心，生怕所穿的便鞋 
从脚下 脱落； 中国的新娘由于怕脚碰到地面，上轿时还要再套上父 
亲的鞋。苏格兰人有一种习俗，就是要祝福新娘新郎“脚下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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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十 n 畐 
n 画乳仪（缍芫) 


人们为了使新娘和新郎得以辟邪，不仅从积极方面为他们举 

行各种辟邪仪式，而且还给他们规定了各种禁忌。 

在摩洛哥，新娘在被接往新郎家的时候，不得左顾右盼，否则 

新郎即会 死去； 而当新郎进洞房会新娘时，也不得回头张望，否则 

就会有鬼魂附在他身上。在苏格兰的东北部，新娘在众人的跟随 

下动身去教堂时，同样也不得回头张望，否则，婚后必有大灾大难。 

在德国和瑞典的很多地方，新娘和新郎在去教堂的路上，或在婚礼 

进行之中（此种情况只限于瑞典），也不得东张 西望； 假如新人中有 

一方违反这一禁忌，就意味着他（她）在另寻配偶，对方将会死去， 

544 或者将会有其他灾祸发生。此外，新婚夫妇站在一起时，两人之间 

不得留有任何一点缝隙，否则，他们就会被人离间，分道扬镳，或是 

受到恶魔及邪恶目光的挑拨，使其婚姻发生种种不幸。我们不难 

想到，这些禁忌显然是与人们的种种观念相联系的，但其真正的起 

源，却无疑在于人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 ：人在 结婚成亲之时，不仅 

自己处境危险，而且还会给别人造成危险，因此在做每一件事时都 

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新婚夫妇还须尽量少说少动，如果做错什么 

事,便会成为不祥之兆。在意大利，新娘新郎在新婚之夜都特别害 

怕把蜡烛弄灭，因为谁弄灭了蜡烛，就谁会先死。在上巴拉丁领 

地，新婚夫妇在去教堂的路上，谁要是掉落什么东西，谁就会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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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而且再也找不到配偶了。在爱沙尼亚，新娘从家出来后，如 
果在路上不小心摔倒，那么，她生的头三四胎孩子就都会夭折。 

有些禁忌规定，新娘和新郎不能当着众人吃东西或喝水，不能 
吃得太多，不能吃某些食物，甚至不能吃任何东西。这些禁忌的目 
的，显然是要防止邪气通过食物进人体内。在欧洲各国，在摩洛 
哥，以及在一些别的地方，都可以见到这类禁忌。俄国有一种古老 545 
的习 俗：新 娘新郎在结婚那天，只有在举行完仪式之后才可以吃东 
西。在秘鲁的印第安人中，新娘新郎在结婚之前，须斋戒两日，其 
间不得用盐和胡椒，不得食肉，不得饮酒。在马库西人中，年轻的 
新郎在即将举行婚礼之前，须有一段时间戒肉。在特林吉特人中， 
新婚夫妇须斋戒两日，“以确保婚后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幸福。”斋戒 
期满，新娘和新郎便可以一起吃一点东西，但随即还要追加另一次 
斋戒，为期也是两天。 ® 马赛人认为，如果新娘或新郎违犯了禁 
忌，在婚礼上吃了东西，那么，嘴上就会长满泡疹。在乌干达的巴 
索加人中，新娘来到新郎家后，可以参加婚宴，但是要由其小姑来 
喂食。而且，从此时起，直至隔离期结束为止，新娘都不能用手拿 
东西吃，而只能由其小姑像母亲喂婴儿一样，把饭送到她的嘴边。 

很多民族都要求新娘最大限度地减少活动，有些甚至要求新 
娘在婚后很长时间内都必须遵守这一规定。在南迪人中，法律规 
定，新娘在婚后1个月内不得干活儿，因此，新婚夫妇得由新郎的 
母亲伺候整整1个月。据纽先生讲，在英属东非的瓦塔维塔人中， 

“新娘在婚后的头1年里，有一系列单独的待遇。当地人把这当作 
天下难得的好事。 人们要把新娘隔离起来，不让外人 见到； 人 


① Bancroft, in Jour, and Proceed. Roy. Soc. New South Wales, i.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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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免去了新娘的任何家务，同时也不准新娘同薪郎之外的任何异 
性有任何社会交往；人们从来不让新娘一个人呆着，不管她想去哪 
儿，都要有人 陪同； 新娘一点儿也不能被累着；即使走很短的一段 
W 路，也得像蜗牛一样慢慢移动，生怕拉伤肌肉。”新娘不准和外人说 
话，外人也不准和新娘说话。在新娘生下孩子之前，或者在人们对 
新娘生儿育女之事已不抱希望之前，人们一直要以这种方式来待 
她。 ® 很多民族还要求新娘沉默不语。在摩洛哥，新娘在婚礼上 
是不能说 话的； 假如有什么事要对陪伴她的女佣讲，只能是低声耳 
语； 此外，在有众人在场时，任何人都不能同新娘说话。在波斯，新 
娘“不得同任何人说话”。在朝鲜，人们要求新娘在婚礼日和洞房 
夜绝对不能说话。在不少民族中，妇女在婚后一段时间内，均不得 
与除丈夫之外的任何人说话。在瓦塔维塔人中，妇女只有在生了 
孩子之后，才能同别人讲话。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中，人们甚至不许 
年轻的妻子同其丈夫说话。这些禁忌可能源于不同的动机。詹姆 
斯 • 弗雷泽爵士的看法是，让新娘在生孩子之前沉默不语，是基于 
某种与怀头胎有关的迷信，但具体是什么迷信，我们还不清楚。不 
过，让新娘沉默不语的做法，至少是与害怕邪气袭身有明显关系 
的，而这种担心也是产生其他一些禁忌的根本原因。在摩洛哥，做 
新郎的也不能大声说话。我听说，在一个部落中，当新郎走进洞 
房，点燃安息香胶，以取悦于屋里的鬼魂时，新婚夫妇均会保持缄 
默，因为他们害怕正在屋里四处游荡的鬼魂。不过，与此同时，新 
娘新郎的沉默不语以及他们极为谨慎的举止，也是性羞溫的一种 
表现或象征，而这种羞涩感又很容易与出于迷信的恐惧感结合在 


① New, Life, Wanderings , &X'. in Eastern Africa , 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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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有些民族还认为，新娘和新郎应当保持警觉，不能昏昏而睡。 
在爪哇，新娘和新郎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夜不得睡觉，以免有什么灾 W 
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在某些苏门答腊人中，新婚夫妇要坐守整整 
一夜。在婆罗洲的某些达雅克人中，新婚夫妇不得人睡，“否则，恶 
魔就会袭来，害得他们生病。” ® 在荷属新几内亚基尔芬克湾的努 
福尔人中，新娘和新郎在新婚第一夜（又一说为婚后头4夜）必须 
背靠背地坐着守夜，不能 睡着； 如果他们打起瞌睡，他们的朋友就 
会把他们吵醒。当地人认为，新婚之夜不睡觉，就可以幸福、长寿。 
在吉大港的准塔人中，“新娘和新郎要坐守通宵。”©在印度婆罗门 
的婚礼中，当新娘和新郎走进洞房时，会发现洞房内已有不少年轻 
女子，其职责就是防止新婚夫妇在夜里人睡。在摩洛哥的夏伊纳， 
据说，新郎不能让新娘在洞房内等得太久，否则，她就会打起瞳睡 
来，以致新郎进来时，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受到 惊吓； 而如果出现这 
种情况，新娘就很容易受到鬼魂的侵袭，致使她五官变形，并失去 
知觉。 

在很多民族中，新娘和新郎在婚后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必 
须实行禁欲。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事例。在特林吉特人中，新娘 
和新郎不仅必须斋戒数日，而且还必须将圆房之事推迟4周。在 518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汤普森印第安人中，“新婚夫妇虽合睡于同一罩 
袍之下，但据信，他们要在同床6至 7 夜（一般是4夜）之后，才能 
实现夫妻合欢。年轻的妻子虽与丈夫同睡，但仍要围着少女穿用 


① Perelaer, Ethnographische beschrijving der Dajaks ■> p. 53. 

② Lewin ，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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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腰布。而最终与丈夫发生性关系之后，新娘则要在破晓之前起 
身，到水边进行清洗，并在那里隐居整整1日。” $在努特卡人中， 
新婚夫妇在婚后总要禁欲10日。在北美的其他印第安人中，有些 
部落的已婚夫妇要在婚后数月乃至1年之内，处于完全禁欲的状 
态。关于这种做法的目的，他们说，是要证明他们之所以结婚，“并 
不是出于性欲，而是完全出于感情”。假如人们发现哪个年轻妻子 
在婚后1年之内怀上身孕，就要对她进行 指责， 在古代墨西哥 
人中，新婚夫妇“须祈祷并斋戒4日，其间，要穿上新衣服，戴上他 
们所崇拜的神的像章，不得有任何有伤大雅的举止，因为人们担 
心，假如不这样做，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直至婚后第4天的 
夜里，夫妇才能圆房。人们认为，如果提前圆房，就会走背运”®。 
在马萨特克人中，新郎在婚后的头15天中从不与妻子发生性关 
549 系，在此期间，新婚夫妇须双双实行斋戒和苦行。在新格拉纳达的 
穆索人和科列马人中，如果新婚夫妇在3天之内即行圆房，人们就 
会把新娘看成淫荡、邪恶的人。正确的做法是新婚夫妻虽同睡一 
处，但“在整整1个月内不得圆房。”、在蒙德鲁库人中，新郎在 
新婚之夜须避开新娘。在巴西阿拉瓜亚河畔的卡拉雅人中，新娘 
和新郎在婚后的头4天夜里，可以睡在同一张席子上，但两人中间 
须有很宽的间隔，不得相互接近。婚后第5天，新娘回娘家，而只 


① Teit , “Thompson Indians of British Columbia,” in Publications of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 i. 326. 

② Perrot，in Blair, Indian Tribes o f the Upper Mississippi Valley and Region 
oj the Great Lakes , i. 69. 

③ Clavigero, History of Mexico , i. 320 sq. 

④ de Herrera,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Vast Continent and Islands o f Amen- 
， commonly call'd the West Indies , vi. 184. 

918 




有在新郎外出打猎数日，并带回猎物之后，夫妻才得以圆房。在圭 
库鲁人中，新郎要在女方家中与新娘共度新婚之夜，但不得动新娘 
一'根毫毛。 

在赫雷罗人中，新娘和新郎在新婚之夜虽可秘密相会，但却从 
不发生性关系。同样，在刚果河畔的博欣杜人中，“夫妻之间不允 
许在刚刚举行婚礼后就马上开始性生活。” ® 在庞圭人中，有一种 
习俗 ：新娘 即使在新婚之夜与新郎同睡一处，也不会允许他与自己 
交合，因为做新娘的总是羞于在这方面被人指指点点。在班尼奥 
罗人中，新婚夫妇要等到婚礼过后的第2天晚上，待客人们都离去 
之后，才实行 圆房； 在巴干达人和巴尼扬科勒人中，也是这样。据 
说，在福尔人中，新娘和新郎并不出席自己的婚礼，而且，在以后的 
1周中也不能相见。只有到了婚礼过后的第7天下午，新婚夫妇 550 
才能相会。不过，即使到了这时，他们也还得再过几夜之后才能圆 
房。在乌桑巴拉，新人总是相会于朋友家中。屋里两侧摆着两张 
床，床中间还生着一大堆火。新娘和新郎各躺在一张床上，并处于 
对方的视野中，一直躺上四五天，其间还不能吃东西。在瓦塔维塔 ■ 
人中，新娘在婚后要同4个小伴娘睡上5夜，只有在这之后〗周左 
右，新郎才能占有新娘之身。在南迪人中，新婚夫妇在新婚之夜也 
不能 圆房。 据一份报道说，只有当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才能 
圆房，而这通常是在婚后第3天。在阿坎巴人中，新娘在新婚之夜 
可睡于丈夫床上，但2人不得有任何接触。第2天一大早，当别人 
还都在睡梦之中，新娘就要起来，打扫屋子，生火做饭，然后再回到 
床上躺着，因为新娘羞于见到婆婆，总是想尽量少露面。在摩洛哥 


① Torday and Joyce, Les Bushongo » p,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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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柏柏尔部落中，新郎第 1 次同新娘性交是在新娘到来的那 
天，不过，得等到全体来宾都离去之后。如果新郎怕新娘见笑的 
话，那就一直要等到晚上才去与新娘相会。不过.根据我对某些部 
落婚姻习俗的了解，在大阿特拉斯山脉南麓的艾特塔梅杜人中，新 
551郎要等到新娘嫁来后的第3天晚上才同她发生性关系。如果新郎 
的父母都健在，则要等到客人都走了以后。在埃及，有一种 习俗： 
如果娶处女为妻，就须在婚后第1周内自觉禁用自己的婚姻权。 

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的习俗。据施特雷 
洛说，在阿兰达人和洛里查人中，新娘在婚后第1夜要同自己的母 
亲一起过，第2夜才同新郎过。据说，在纳里涅里人中，“新婚夫妻 
在婚后头两天夜里，不能身子挨着身子，这是关系到人品的问题。 
只有到了第3天或者第4天晚上，夫妻才能合盖一条毯子睡觉。 
这种安排是为了庄重的缘故。当一对男女结婚时，总是有很多人 
到场，大家都睡在同一个营地中。因此，新婚夫妇就得等人们都已 
散去，只剩下几个亲人时，才一起睡觉。而在人们走后，他们往往 
还要先给自己搭盖一个小茅屋。”①在维多利亚西部的诸部落中， 
婚姻仪式颇为繁杂，男女两方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前来参加。新郎 
的朋友们还要为新人搭盖一所新的茅屋，新娘新郎各住一侧，中间 
隔着火塘。这段期间要持续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不得与对方 
说话，甚至也不能偷看对方。为了使新婚夫妇能够遵守这些规定， 
人们还让新郎的一个单身朋友和他同睡在火塘的一侧，让新郎 
最亲近的未婚女眷和新娘同睡在火塘的另一侧。在埃瓦拉伊部落 


① Taplin ， FolkloreMaimers, Customs* and Languages of the South Austral¬ 
ian Aborigines y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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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娘和新郎要宿营 1 个月，两人各在火塘的一侧，直至新娘的 W 
祖母让她住到新郎的一侧，并永远成为对新郎忠贞、温顺的妻子。 
在昆士兰弗雷泽岛的土著居民中，新婚夫妇在结婚差不多两个月 
以后才住到一'起 。 

在蒂科皮亚岛，人们在婚后数日才圆房。在所罗门群岛马兰 
塔岛的萨阿人中，新娘婚后即过男方家中居住，但“由于新郎的羞 
怯，尽管父母也鼓励这对新人好好相处”，他们有时还是要等很长 
时间才圆房成婚。 ® 在英属新几内亚讲罗罗语的部落中，男女结 
婚后，男的住在男子公房，女的住在公婆家中，他们要等到几周之 
后才开始同居。不过，有迹象显示，大多数男女在婚后不久即已在 
田园之中或田园附近发生性关系了。“有人说过，从前有一种习 
俗： 女人直到自己的地里结出很多果实的时候，也就是说，直至结 
婚已有1至2年的时候，才会生孩子。，’②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基 

尔芬克湾的努福尔族新婚夫妇如何度过新婚第1夜或头4夜的情 
景。 

在印度群岛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习 俗：新 婚夫妇必须在 
喜庆活动之后实行一段时间的禁欲。在荷属婆罗洲的达雅克人 
中，新婚夫妇在第1夜并不住到一起，女方要在其母亲家或其他女 
眷家过夜。在婆罗洲巴里托河流域的部落中，新郎在新婚头 3 夜 
通常都要实行禁欲，和自己的同伴们一起度过。不过，他也会时不 
时地去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她一起吃饭喝水，以克服她的羞涩感。 
在东爪哇某些地方的马都拉人中，新婚夫妻要到婚礼后的第 3 天 553 


① Codrington, Melanesia, p, 239. 

② Seligman,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iv Guinea , p.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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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才圆房；在爪哇的巽他人中，则要等到第 4 夜，而在前3夜，新 
娘只是坐在新郎身边，默默不语，眼帘 低垂； 在爪哇滕格尔山脉的 
居民中，则是等到第5 夜； 至于该岛上的王公显贵和富豪之家，有 
时则要在结婚3个月后才圆房。在苏门答腊中部的很多村庄中， 
家中的一些老妇人要连续监视新婚夫妇3个晚上，以免他们发生 
性关系。据斯诺克 • 胡尔格龙杰讲，亚齐人对男女刚结婚时的亲 
昵行为很是 反感； 新婚夫妇在婚后头7夜睡觉时，须由新娘的伴媪 
监管。在西里伯斯南部有地位的人家中，结婚仪式有时要持续1 
个月，在此期间，新娘始终要由8位年长的妇人陪伴。人夜，这些 
妇人便与新婚夫妇睡在一起，阻止他们之间的一切亲昵举动。同 
样，在弗洛勒斯岛的英德人中，也有8位妇人与新婚夫妇同睡，不 
过，只是在婚后的头4夜这样做。而每晚都有两个人不睡，时刻防 
止新婚夫妇过于亲近。在巴巴群岛，新人在举行完结婚仪式之后 
即可睡于同一房间，只是在头几夜里，新娘要与几位女眷同睡，而 
新郎则要与男眷同睡。但是，如果新婚夫妇设法摸黑走到了一起， 
则亲属们就要在第4夜或第5夜甚或更早时离去。在凯伊群岛， 
554 人们要让一位年长的妇人在新人婚后的前3夜中睡在他们2人中 
间，有时也在他们中间放一个不会走路的幼儿。在吕宋的廷吉安 
人中，新娘新郎在新婚之夜睡觉时，中间要隔有两埃尔①的一片地 
方，让一个6至8岁的幼童躺在 其间； 新婚夫妇甚至连话都不能 
讲。 在台湾与日本之间的琉球群岛，新婚夫妇是在不同的房间里 
度过新婚之夜的；只有从第2天开始，他们才能住到一起。 

在马六甲的帕塔尼一带，新娘新郎同睡于一处而不相交合，至 


①埃尔 （ ell ) ，欧洲旧时量布用的长度单位，在英国合 45 英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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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举行婚礼之后的头 3 夜必须这样。不过，上了年纪的男子再 
娶新妻时，则不受这种限制。在上缅甸的克钦人或景颇人中，“男 
女在婚后数日之内，照例都不同居。他们只是谈到一条理由，就是 
双方都有些不好意思。” ® 而据吉洛德神父讲，在他所认识的克钦 
人中，年轻夫妇大多在婚后三四年才有孩子。他曾请这些夫妇的 
亲属解释其中的原因，所得到的回 答是: “年轻的夫妻们因为羞怯， 
所以迟迟不发生两性关系。” © 在吉大港的一支山地部落——准塔 
人中，新婚夫妇总是先要分居数日，但每天都要一道进食 7 次。如 
此 7 日之后，新郎才与新娘圆房。在阿萨姆的某些山野部落中，新 
婚夫妇只有在同室分睡至少 3 夜之后，才被允许交合。不过，如果 
是娶寡妇为妻的话，这方面的禁戒就不是很严了。在卡里查人中， 555 
从新娘嫁至新郎家到新人圆房的间隔期，有时要达到5天之多。 
在阿萨姆信奉印度教的丘蒂亚人中，据说，“男女结婚时必须遵守 
一条规 则：举 行完婚姻仪式1周左右，方可圆房。，’ ® 在那加族阿奥 
部落的蒙森人中，新婚夫妇须有6名男子和6名妇女到新房中陪 
睡6夜，男的陪新郎睡，女的陪新娘睡。在那加族的安加米部落 
中，要有两名妇女和1名男子陪新娘在男方家中度过新婚之夜，而 
新郎则须到单身汉的大屋中去睡。只有再过上9天或10天之后， 
等本氏族的髙级祭司完成了最后一道婚姻仪式，即献祭上1只鸡 
以后，新娘新郎才可以同居。在曼尼普尔的那加族部落中，“婚后 
头 3 夜不得在家发生性关系。有些地方，这一禁戒可长达 i 个月 


① Scott and Hardiman* Gazetteer o f Upper Hurmo ^ pt. i. vol. i. 407 

② Chilhodes，“Mariage et Condition de la Femme chez les Katchin/，in Anthro- 
pos , viii. 372. 


③ Endle, Kacharis^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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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过，如果是再婚，期限则要短一些。在米基尔人中，当 
新郎一行人来到新娘家时，新娘要为新郎铺好床，“不过，如果新郎 
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他可以脱下一件外衣放在床上，以代替自 
己。，，② 

在印度中央各邦北部农村从事杂役的一个种姓拉贾尔人中， 
新人在结婚当夜睡觉时，须有一位妇人躺在他俩之间。在科钦的 
很多部落和种姓中，新婚夫妇只有在举行完婚礼第4天后，甚至一 
556两周后，才能圆房。在迈索尔的阿加萨种姓中，女子在结婚时如果 
已经发育成熟，那么，在举行婚礼和圆房之间，就应当有一个为期 
15天的间隔期。而库鲁巴人则要求有3个月的间隔期，他们认 
为，如果在婚后第一年中就生下孩子，以后就会事事不顺心。在印 
度南部泰卢固人的一个种姓坎马人中，新婚夫妇要等到举行婚礼 
3个月后才圆房，因为人们认为，在婚后第1年内家里就添人增 
口，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据旁遮普班努族的瓦齐尔人讲，他们从 
前有一种习俗，就是在举行完结婚仪式之后，要等很长时间才圆 
房。在俾路支，新婚夫妇在举行完结婚庆典之后，新娘往往还要再 
跟一位女眷在自己床上合睡3天，“而且，在有些部落中，当新郎最 
终与新娘相会之后，还要再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圆房。”③ 

古印度的法律为吠陀时代的户主 规定： 婚后须实行一段时间 
的禁欲。在《家范经》中，就有很多条文规定，婚后头3夜不得交 
合。其中有一条规 定是： 新婚夫妇在头3夜里，应睡在地上，保持 
贞洁，忌盐和辛辣食物，而且，“在他们的睡铺之间，还应放置一根 


① Hodson ，Ndga Tribes of Manipur , p. 87. 

② Stack ， Mikirs^ p. 18. 

③ Bray ，Census of India ， vol„ iv, CBaluchistan) Report ，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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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杆，矛杆上涂有香料，并缠以衣物或线绳。” ® 其他一些条文则强 
制或建议新婚夫妇在一定时间内实行节欲，期限有的是6天或12 
天，有的则是4个月或6个月，甚至还有长达1年的。据一位规定 
这些条文的先人讲，实行3天的禁欲，可以生出一个普通的吠陀学 557 
者；实行12天的禁欲，可以生出一个真正一流的吠陀学者；实行4 
个月的禁欲，可以生岀一个地位更高的婆 罗门； 实行6个月的禁 
欲，可以生出一个圣人 ； 而实行整整1年的禁欲，则可以生出一个 
神人。 

施罗德教授认为，婚后一段时间实行节欲的习俗，可以追溯到 
印欧民族的原始时期。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近代确实存在或曾经 
存在过这种习俗。据博吉希奇讲，在黑塞哥维纳和门的内哥罗 （黑 
山），新娘在新婚第1夜要穿着结婚礼服与男傧相（通常为丈夫的 
弟弟）睡在一起，第2天晚上则是和小姑一起过夜。新婚夫妇的分 
居期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至于何时结束分居，实行圆房，完全由新 
郎的母亲说了算。据德拉姆小姐讲，有一位来自山区的老派黑山 
人曾告诉她并让她相 信：圆 房的时间推迟得越久，就越体面。据他 
所知，有的新娘要和小叔子一起，单独在一所房子中住上好几个 
月。在达尔马提亚的里萨诺，从前有一种 习俗： 新娘在新婚头3夜 
要和两个男傧相一起睡。在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中，做新娘的在 
新婚之夜要和男傧相（多为小男孩）一起睡。在上阿尔巴尼亚信奉 
罗马天主教的城里人中，知书达礼的新娘，应在新婚头3夜拒绝新 
郎亲近，不过，当地风俗也不允许新娘过久地拒绝新郎亲近。据 
冯 • 哈恩讲，在阿尔巴尼亚，新婚之夜，新娘要跟家中女眷睡，新郎 


① Grihya-Sutras , ii.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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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朋友们睡。 

1738年，卡尔斯鲁厄附近达克斯兰登的牧师就曾抱怨说，当 
时有一种习俗，在新婚之夜，男女傧相要与新娘新郎睡在一起，以 
防他们发生性关系。在德国和瑞士的很多地方，新婚头3夜要实 
行禁欲，因此，这3夜常常被人们称为“多比雅之夜”。据认为，新 
婚头3夜如能禁欲，就不会受到恶魔的 伤害； 否则，婚后生活就会 
遇到不幸。在法国的某些地方，也有在婚后二三夜或新婚第1夜 
实行禁欲的习俗。在布列塔尼的某些地方，新婚之夜，女方一家要 
把新娘托付给男女傧相进行监督。在有些地方，第1夜是献给上 
帝的（有些地方则是献给圣母的），第2夜是献给圣母或圣约瑟的， 
第3夜是献给丈夫的保护神的。在下布列塔尼，有些新婚夫妇要 
等到两周之后才圆房，有些则要拖得更长。在罗马涅地区的农民 
中，新婚之夜，有些客人要留宿家中，而家中地方又小，因此新婚夫 
妇并不睡在一起。在18世纪后半叶，黑尔斯勋爵曾听说，新婚之 
夜实行禁欲的做法“仍为苏格兰某些地方的普通百姓所遵循” 

在前俄罗斯帝国所属的某些非雅利安民族中，也可发现与此类似 
的习俗。在爱沙尼亚人中，从前有一个 规定： 做丈夫的在新婚之夜 
不得解开妻子的腰带，也不得对妻子动手动脚。帕拉斯了解到，在 
萨莫耶德人中，尽管新婚夫妇同睡在一张床上，而不是像奥斯加克 
人那样分睡在两张皮褥子上，但在婚后整整1个月里，新郎一直不 
能对妻子动手动脚。 

有人可能会说，婚后实行节欲的做法在欧洲很多地方都很盛 
行，说明它并非源于古代异教习俗，而是源于基督教会的教义。据 


① Lord Hailes, Annal of Scotland, iii. 1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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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公元 398 年曾召开过第 4 次迦太基会议。会上通过一项法 
令，规定新郎新娘在接受祝福仪式的当天夜里，出于对祝福仪式的 
尊崇之情，必须保持童贞之身。这一法令已收人教会法中。后来 
又有一些法令将新娘新郎婚后的贞洁期从1夜延长至二三夜，还 
特别提到多比雅的先例。多比雅曾遵从天使长拉斐耳的忠告，婚 


后头3夜未与妻子撒拉发生肉体接触。我们可以想见，对于性亵 


渎的恐惧，既然可以促使教会在其他许多宗教活动中做出节欲的 560 
规定，那么，也完全可以导致教会在婚姻圣事中制定法令，实施节 
欲。不过，更为可能的是，教会之所以制定这一法令并随后将天使 
长对多比雅的忠告大加提倡，都不过是对这种远古异教习俗从宗 
教上给予认可，并从《圣经》上加以支持，因为这种异教习俗与教会 
的禁欲倾向是十分相合的。最近，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也提出了 
相似的观点，而且所述甚详。这一观点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 明：其 
一，婚后节欲的规定，不仅见诸世界各地的异教民族，而且也存在 
于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 之中； 其二，婚后节欲的习欲在欧洲民间历 
久不衰，这也说明它比教会法令具有更深厚的根基。 

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延迟一段时间才圆房的习俗，在不同的 
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起因。有些地方把这归诸于新娘的抵制，这种说 
法不无道理。在摩洛哥的很多部落中，新娘通常都要做一番抵抗， 
而且这样做似乎还是一件很得体的事。有时，这种抵抗还是很认真 
的，这从以下事实中即可清楚地 看出： 新郎的男傧相常常守候在屋 
子或帐篷的门口，只要新郎一召唤，便会马上进去，缚住新娘。不 
过，从更多的情况来看，人们还是把婚后节欲的习俗归因于新郎或 
男女双方的性羞怯。据说，有些新婚夫妇要等到客人散去之后才会 
交合。此外，我们在前面还引述过其他一些类似的情况。从这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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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看，羞怯说似乎是对延迟圆房的一种合乎自然的解释。至于有 
些民族不赞成新婚夫妇在婚后1年之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生 
孩子，这可能也与性羞怯有一定关系，虽然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 
⑹因。埃格德在18世纪时曾对格陵兰人做过一些记载。据他讲，在 
当地，如果一对夫妇在婚后1年之内就生孩子，或者说，如果他们生 
有很多子女，他们就会受到人们的指责，被人比作狗。但是，应当相 
信，对于新娘和新郎的节欲规定，也像加给他们的其他禁忌一样，主 
要还是出于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如果说，新娘新郎连说话、吃饭、 
睡觉都让人觉得有危险的话，那么，人们无疑会认为，他们的交合更 
有危险。关于强制性禁欲的规定，人们的解释则大多与此不同。有 
人认为实行强制性禁欲是婚后幸福生活的基础；有人则认为这样做 
有益于后代;还有人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恶魔的伤害。据《多比传》记 
载，从前有一个叫“亚司马提”的恶魔，曾出于怨恨和嫉妒将一位女 
子的前后7个新郎 一一 杀死，而这7个新郎都是在新婚之夜刚与新 
娘发生关系时被杀死的。 

关于吠陀时代的禁欲习俗，奥尔登伯格认为，其最初用意究竟 
是什么，虽然今人已无从知晓，但我们还是应当从人们对妖魔鬼怪 
的畏惧这方面来探索原因，因为在印度人的想像中，妖魔鬼怪会趁 
新人交合之际钻进新娘体内，危及胎儿，甚至让新娘怀上鬼怪的身 
孕； 不过，只要人们假装忘记圆房之事，即可将鬼怪引开。时至如 
今，有关妖魔鬼怪会趁新婚夫妇交合之时钻人新娘体内的说法，在 
穆斯林中仍为人们所熟知。我在摩洛哥就曾听说，新郎在同新娘 
交合之前，总少不了要说上一句“比斯米拉”，即“以真主的名义”， 
以免恶魔进人新娘体内，使胎儿将来长大成为一个恶人。伊斯兰 
教的很多传说中都包含有这种认识。而詹姆斯 • 弗雷泽则认为，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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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俗的用意，与其说是以婚后不圆房的假象来欺骗恶魔，倒 
不如说是给恶魔以充分的机会，让他趁新郎回避之时与新娘做 
爱。”®在此之前，冯 • 赖岑斯泰因男爵也曾做过类似的解释，而且 
言辞更为肯定。但是从现有的资料中，我却看不到这种说法有任 
何根据。弗雷泽引用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中所讲述的多比雅与 
撒拉的故事。而在七十子希腊文本以及以此为据的英译本中，都 
未曾提及禁欲3夜的事。弗雷泽说，在这个故事中，实行禁欲的目 
的是为了挫败怀有妒忌心的恶魔。这个恶魔已将撒拉从前的7个 
丈夫都杀死了，而且，如果她的第8个丈夫不及时接受警告，胆敢 
在婚后头3夜就行使其婚姻权的话，恶魔也要把他杀死。弗雷泽 
接下去写 道：“ 按照这个故事的推论，多比雅只好自我禁欲，把自己 
的权利拱手让给阴间的对手。而恶魔在独自占有新娘达3夜之 
后，已心满意足，于是又把新娘交还其合法的丈夫，让他在有生之 
年占有她。” @ 不过，这个故事讲 的是： 多比雅在去伊克巴他拿的路 
上，有了条鱼要咬他，他遵照天使长拉斐耳的话，抓住这条鱼，并把 
它杀死了。天使不但嘱咐多比雅在圆房之前实行禁欲、起身祈祷， 
而且还嘱咐他把鱼心和鱼肝放到燃着的香火上，燻出烟来，把恶魔 
驱走。这个故事还说，恶魔一闻见这种怪味儿，就逃往埃及最边远 
的地方去了。天使在那里把恶魔紧紧捆住了。这一情节在希腊文 
本中也可见到。正如弗雷泽本人所指出的，这一情节属于故事原 563 
本的内容。不过，既然多比雅在新婚之夜以这种方法驱走了恶魔， 
他怎么还会让恶魔独自占有新娘达3夜之久呢？我们可以设想， 


① Frazer,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 i. 520. 

② Frazer, op.cit, 51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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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的做法可以是用以保护多比雅的另一项预防措施。男女结婚 
时，人们往往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驱邪辟邪。但是，我实在看不出 
禁欲的做法有邀请恶魔占有新娘的用意。 

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人类学家在探讨原始习俗的原因时，总 
爱做过多的推理。其实，许多习俗只是基于各种模糊的感觉，并不 
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理念。说到性交，很多地方的人都认为，它与灾 
祸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因果联系，而新娘和新郎对于各种邪魔又无 
防范能力，极易受到危害，因此，人们便认为，新人的交合是一件危 
险的事。而且，只要危险尚存，新人就应避免性交。至于说到这种 
危险的本质是什么，导致危险的邪魔又是什么，以及实行节欲何以 
能够避开危险，人们尽可以做出种种推测。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 
证据，这些推测就都是靠不住的。因为各有关民族自己对于这些 
问题是否有明确的解释，都是值得怀疑的。 

辟邪仪式在全世界的婚姻习俗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 

就提出两个有趣的问题 ：人们 为什么认为新娘和新郎的处境会有 

危险呢？为什么认为新娘还会对别人构成危险呢？为了回'答这两 

564 个问题，至少是就摩尔人的观念回答这两个问题，我曾将摩洛哥的 

两种不同的结婚仪式做过一番 比较： 一种是男女双方均为初婚时 

举行的仪式，另一种是男女一方或双方为再婚时举行的仪式。通 

过这种比较可以发现，新娘和新郎是否需要举行驱邪辟邪仪式，往 

往只取决于其中一方的婚姻状况，而不是双方的婚姻状况。这里 

又有两种情况。在有些地方，只要新郎是初婚，就要举行这种仪 

式，而不管新娘是处女，是寡妇，还是离 婚者； 如果新郎已有妻室或 

曾有过妻室，则不论新娘的婚姻状况如何，仪式均可免除。在另一 

些地方，只要新娘是初婚，就要举行这类仪式，而不管新郎是初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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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续弦，还是娶二房；如果新娘是寡妇或离婚者，则不论新郎的 
婚姻状况如何，此类仪式均可大大简化，甚至完全予以免除。我们 
从以上这些情况中可以推断，即使有些用以驱邪辟邪的婚姻仪式 
是出于对初婚出血的恐惧，有些又是由于人们认为新娘会以女人 
之身并作为外来之人把邪气带到新郎家中，但就大多数情况来看， 
人们之所以要让某些人经历此类仪式，乃是出于这样一个事 实：他 
们都是初为人妇，或是初为人夫。他们正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借用范 • 根纳普创造的一个术语来讲，婚礼便是一种“人生礼仪，’ 
(rite de passage )。 而一个人在进人一种新的人生状态时，或是在 565 
初次做某事时，都会被人看作是一个潜伏着危险的时刻。不仅结 
婚如此，而且其他很多事亦属此列。不过，我们还应再说明 一点： 
就我们现在所谈的事而言，这种由婚礼所确认的结婚行为，因其本 
身的性质而使人们想象中的危险变得更大。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 
到的，有人将性交视为一种亵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视为导致 
灾祸的一种神秘原因。 

笔者不揣冒昧地认为，以上所讲的这些，不仅适用于摩尔人，而 
且也大体适用于其他民族。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缺乏就初婚与再 
婚所举行的辟邪仪式进行详细比较所需的材料。不过，我们常常听 
说，同处女结婚相比，寡妇或离婚妇女再婚时的仪式则较为简略。 

在此之前，我们已对婚姻仪式做过一种分类，即把它分为驱邪 
辟邪的仪式和祈求实利的仪式。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很多情况 
下，要想划出这样一条明确的界限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 
的。同样一件事，一种行为，有时可被看作一种辟邪措施，有时又 
可被看作是祈求福运的手段，有时则是两种意思兼而有之。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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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仪式是以驱邪辟邪为其本意的，也很容易被人看作获取实利 
566 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以获取实利为主要目的的仪式也可被人 
看作辟邪仪式。我们从某些婚庆活动中，即可看到这两种动机的 
交融0我们对这些婚庆习俗也应加以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举行婚庆活动的时间都是经过选择的。很多 
民族都要通过占卜或其他方法选定适于结婚的时日，并把这看作 
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而人们之所以选定或避开某一时日，往往都 
是因为觉得这个时日吉利或不吉利，而与个人的情况没有多大关 
系。在爱尔兰，人们自古以来就一直认为，在秋季给庄稼打捆的时 
节，是不宜结婚的，否则，日后必将散伙。中国人和印度人都认为 
一年之中某几个月份是吉利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有所提及。 
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有几个月份是不吉利的。在中国，除非遇到 
极为紧迫的情况，否则，人们从来不在九月操办婚事，因为人们认 
为九月很不吉利。斯利曼爵士则 写道： “印度教徒显然都不愿在雨 
季的 4 个月中为家人办婚事，因为这8000万人都相信，在这4个 
567 月 里，宇宙间的大保护神要从天上下来看望牛公 （Rajah Bull ) ，因 
此不能亲自为人们的婚事赐福。” ® 罗马人认为，在5月和6月上 
旬办婚事是不吉利的。时至如今，或直至近代，在意大利、希腊、法 
国、苏格兰、德国和波希米亚，人们仍然忌讳在5月份办婚事。据 
说，在5月份办婚事，就会死人或是使人出现疯癫。在西西里岛和 
法国，8月份也是个不吉利的月份。据认为，谁要在这时候结婚， 
就会对别人总生有一种妒忌心。西西里人 常说： “五月新娘会带来 
灾祸”;还说，“八月新娘不能入帷灶，，。在撒丁岛，人们忌讳在7月 


① Sleeman , Ramb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Officials 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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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办婚事。 ® 犹太人则从来不在逾越节至五旬节之间结婚。亚伯 
拉罕斯先生认 为：“ 这显然是罗马人不在5月份结婚这一迷信做法 
的一种变异形式。在摩洛哥，人们忌讳在伊斯兰教历的1月份 
结婚，至少那些王公们是这样。同样，埃及人也认为在这个月缔结 
婚约是不吉利的。 

人们往往根据月相来选择办喜事的时间。爱沙尼亚人总是爱568 
在一弯新月刚刚生成时结婚，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时结婚，会使婚 
姻幸福美满，会使妻子青春永驻。在瑞典的某些地方，人们认为在 
新月生成时结婚，婚后生活就会富足。在设得兰，新婚均始于新月 
生成之时，否则，婚后即会出现不幸。在奥克尼群岛，人们都是在 
月亮变圆时结婚，还有人要等到满月时才结婚。据信，月亮渐亏时 
结婚会导致不育。在苏格兰南部地区，人们同样也是爱在月亮渐 
盈时结婚，而在其他地方，人们认为在满月时办婚事会带来不好的 
后果。在德国的不少地方，人们都是选在月亮渐盈时结婚，这样， 
婚后就不会 受穷； 也有人在月圆时结婚，以求生活富足、圆满。古 
希腊人和古印度人也是在新月生成时结婚。缅甸的克钦人从来不 
在月亮渐亏时结婚，他们害怕因此而减损寿命。拉杰马哈尔山区 
的索里亚人认为，新婚夫妇如果在没有月光的黑夜圆房，婚后就可 
能无儿无女，还可能交上坏运，被病魔缠身。 

人们办喜事，还要选择星期几。人们认为，在1个星期之中，569 
有的日子是吉利的，适于 结婚； 有的日子是不吉利的，不宜结婚。 
不过，在不同的国家中，甚至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这些“吉利，，或 


① Faggiani ， in Provenzal T Usurtze e Jeste del popolo ituliutw 、 p* 232 t 

② Abrahams^ Jewish fe irt the Middle Aga ，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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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吉利”的日子则是有所不同的。在条顿民族中，星期二和星期 
四曾被人们认为是适于结婚的好日子，有人现在仍旧这样看。据 


迈耶说，因为这两天是专门奉献给蒂乌 （ Tin ) 和多纳 （ Donar ) 这两 
位婚姻之神的。在德国，有些地方认为星期五是办喜事的吉日，而 
有些地方由于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则认为星期五是个不吉利 
的曰子。还有人选择星期日结婚。在瑞典的不少地方，星期日已 
成为人们办婚事经常选择的日子。在苏格兰东北部，人们结婚多 
选在星期二或星期四，此外也有少数人选在星期六。在奥克尼和 
570 设得兰，人们办婚事一般都定在星期四。不过，在奥克尼，也有人 
倾向于在星期五办婚事。这种情况在苏格兰也可见到。例如，在 
圣莫南斯，尽管人们一般都认为星期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但人们 
却很少在其他日子举行婚礼。根据英格兰人的传说，星期四结婚 
是不吉利的，这是因为雷神“索尔” （ Thor ) 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认 
作恶魔％此外，谁要是在星期五结婚，婚后就注定会吵闹不断。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新娘通常都是在星期日出嫁。杰弗里 
森在谈及这一习俗时，曾说 :“在 我国封建时代，以及在宗教改革后 
的很长时期内，星期日都是1周之中办婚事最多的1天。自伦敦 
各剧院在星期日关门停演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休息日这一天便 
成了伦敦社会各阶层举行婚礼的主要日子。”@在威尔士，人们则 
认为星期六是结婚的吉日。 

在法国17世纪时，男人们总是忌讳在星期三这一天结婚，因 
为怕戴绿帽子。至今还有这样一句谚语 ：“结 婚不在礼拜三，绿帽 


① 在古英语中，“星期 四”一 词意即“雷神 之日 ” （Thors day )。 ——译者 

② Jeaffreson, Brides and Bridals , i.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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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会戴头上。” ® 不过，在贝里，人们是说，男人要在星期四结婚， 
迟早就会戴上绿帽子。在上布列塔尼，人们都不在星期四办婚事， 


因为星期四是恶魔娶其母亲的日子。至于对星期五的看法，无论 


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家，人们的意见都很不一致。有些地方常 


在星期五办婚事，而有些地方则认为星期五办婚事不吉利^据梯 
也尔说，17世纪的人也是这样来看的。在意大利各地，人们普遍 5 71 
忌讳在星期五和星期二举行婚礼。据认为，诅咒的话在这两天总 
是特别灵验。有谚语 说：“ 星期五，星斯二，不结婚，不外出。”©在 
西西里和皮德蒙特，星期日是人们结婚最爱选择的日子。在现代 
希腊，人们一般都是在星期日办婚事，东南欧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在犹太人中，婚礼不得在安息日或节假日举行，除此之外，在 
一周内的任何一天都可举行。在穆斯林中，新郎常常在星期五的 
前夜迎娶新娘。星期五是他们的安息日，而这前一夜则被视为福 
星高照之夜。在摩洛哥的某些地方，人们也把星期日看作适宜开 
始婚姻生活的日子，因为星期日是一周之始。在摩洛哥的其他地 
方，也有认为星期一是最适宜结婚的。在摩洛哥，星期日还被认为 
是最适宜开始秋耕的日子。在有些部落中，人们认为星期四和星 572 
期一也同样适于开始秋耕。在苏门答腊中部的宽坦地区，人们也 
愿意选这3天办婚事。在达荷美，人们通常都是在星期日办婚事。 

此外，还有选择日期的问题。有的日期是人们忌讳办婚事的， 
而有的日期则被视为结婚的吉日。在古罗马，敬先节期间 （2 月13 
日至21日），以及每个月的第1日，3月、5月、7月、10月的第7日 


① Sebillot , Coutumes populaire de la Haute-Bretagne , p. 113 

② Bustico, in Provenzal, op.cii.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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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15 日，其他月份的第5日和第13日，均为结婚娶亲的忌日。 
布兰德说，在英格兰，人们从来不在婴儿蒙难节这一天结婚，因为 
“对于那些急着办婚事的有情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 ® 
在约克郡的赫尔姆斯利，人们有一种信仰 ：在圣 多马节办婚事，妻 
子很快就会守寡。但是林肯郡的情况则与此相反。那里的人们把 
这一天看作结婚的吉日，因为这一天不像平常那样，给人们留有那 
么多反悔的时间。在邓弗姆林，一年的最后一天——除夕，被人们 
视为结婚的大吉大利之日。 

不过，这里还应当再说一点， g 卩：人 们之所以选择在某一时日 
办婚事，可能并不都是出于迷信。在摩洛哥的杜卡拉，人们都是在 
满月时办婚事。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为了不受强盗的侵扰。在摩 
洛哥，我从未听说过月相与办婚事之间的任何迷信说法，而对于强 
盗的恐惧却一直藏于人们心中。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上面那 
种解释的准确性表示任何怀疑。在《密西拿》中，结婚日应是星期 
573 三或星期四，而犹太人在中世纪时则特别愿意在星期五办婚事，这 
与《塔木德》对此问题的规定是完全抵触的。但是，正如亚伯拉罕 
斯所指出的，选择在星期五办婚事有其明显的方便性。星期五与 
作为休息日的安息日是挨在一起的，而安息日又不能办婚事。此 
夕卜，在星期五办婚事，还使人们得以将婚庆活动与第二天的犹太教 
礼拜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星期五就成了特别适宜办婚事的日子。 
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权威机构虽然对这种做法感到遗憾，但却不 
曾认真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在瑞典的哥德兰，上一世纪已将结 
婚日由星期四改为星期五。据利特伯格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使 


① Brand ，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 pp. 290,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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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庆活动不致中断。因为在那里，婚庆活动要进行3天，其中须包 
括星期日。是日，客人们还要陪新婚夫妇去教堂。不过，到了后 
来，婚宴的时间缩短了，因此，星期六取代了星期五，成为大多数哥 
德兰人办婚事的日子。此外，还有很多人愿意在星期天举行婚礼， 
这除了因为星期天是每周一次的闲暇假日之外，显然还由于当地 
人有在教堂举行婚姻仪式的习俗。在某些事例中，人们之所以觉 
得某个时日对于办婚事来说“吉利”或“不吉利”，很可能是因为人 
们一般都选择这些时日，或者一般都不选择这个时日。这完全是 
出于方便，而不是出于迷信。 

除了纯巫术性质的婚姻仪式之外，还有宗教或半宗教性质的 
婚姻仪式，多由祭司来主持。举行这类仪式，有的是为了达到某些 
特定的目的，诸如子孙繁衍，后继有人，不过，大多还是为了给新婚 
夫妇祈福消灾。这类仪式在未开化民族和文明民族中都可见到。574 

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中，人们要在婚姻仪式上给祖先的亡灵或自 
己所崇拜的某一偶像供奉祭品。在非洲东南部聪加人的姆富莫氏 
族中，新娘的父亲要站在新娘和新郎的身后，举行一种宗教仪式。 
他要向天神，即祖先的亡灵祈祷，祈求他们随时随地陪伴和照看自 
己的女儿。父亲还要向女儿祝福 ：“祝 她能够再建一个村子，祝她多 
儿多女，祝她幸福、美满、有好报，祝她将来和人们相处得和和睦 
睦” ' 在马达加斯加各地，都有这样一种习俗：在新娘离开娘家之 
前，父母要为她祝福，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她幸福、长寿、富有、多儿 
多女。在毛利人中，贵族结婚都要大摆宴席，席间要由祭司给新人 


① Junod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 i. Ill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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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祈祷，以保佑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平平安安，并祝妻子多儿 


多女，顺从丈夫。在塔希提，待结婚的准备工作都安排好之后，男女 
双方又回到庙里。这时，祭司通常都要这样问新郎：“你不会拋弃自 
己的妻子吧？ ”新郎答 道：“ 不会。”然后，祭司又转向新娘，问以相似 
的问题，并得到同样的回答。然后，祭司就对他们俩说 ：“如 果你们 
两人都能这样做，生活就会幸福美满。”最后，祭司以新婚夫妇的名 
义向神祈祷，求神保佑他们相亲相爱，得到婚姻所赋予的幸福。” ① 在 
575 吕宋岛的伊戈罗特人中，结婚仪式由女祭司主持，她要在男女双方 
的所有亲属面前，向祖先的亡灵祈祷。在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中， 
一位女萨满“要在地上铺一块席子，又在席子上摆放上很多珍贵的 
物品，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供奉给亡灵，为的是让亡灵感到高兴， 
以赐福于新人，使他们长寿、富足，相依为伴。最后，她把一碗米饭 
放在席子上，先供奉给亡灵，然后摆放在新郎和新娘之间”，让他们 
两人相互喂食卡西人举行婚礼时，要举行繁杂的宗教仪式，乞求 
创世之神和立国之神保佑，特别是乞求氏族的祖先保佑。在准塔人 
和加罗人中，祭司也要请神来保佑男女之间的结合。 

在古印度，人们举行婚礼时，要向各种神灵祈求保护。不过在 
婚礼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巫术的成分。在现代印度人中，除低等 
种姓之外，一般都要请一位婆罗门僧侣出席。人们把这看作是确 
认婚姻有效性所不可缺少的。在拜火教徒中，结婚仪式是由两位 
祭司主持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要为新婚夫妇祝福，他请阿胡 
拉 • 玛兹达赐给他们“子孙后代、丰厚的财产、牢固的友谊、强健的身 


① Ellis, Polynesian Researches, i. 271. 

② Cole, in Field Museum of National History y Anthr. Ser. xii.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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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 50 岁的长寿”宗教性的婚姻仪式也曾出现于古希腊。那 
时，新娘要把少女时代的玩具和其他礼物，特别是刚刚剪下的处女576 
长发，供奉给主管男女婚姻的诸神。在罗马的“共食婚” （confar- 
reatio) 即前面所提到的贵族婚礼中，人们要用小麦 （f ar ) 做成的糕 
饼供奉谷神。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举行婚礼时还用动物作 祭品； 
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些祭品是供奉给什么神灵的，甚至不清楚这是 
不是供奉给神灵的。一般来说，古代印欧民族婚姻礼仪中的宗教 
成分，被早期作者过于夸大了。他们将巫术仪式与神灵崇拜混为 
一谈，因而把很多纯巫术仪式解释为宗教崇拜。 

基督教的创始人对于婚姻礼仪并未做出任何特别的 规定； 不 
过，人们历来认为，基督徒的婚姻仪式自古就伴有相应的宗教崇拜 
活动。其实，纵观基督教创始人自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的记述，可 
以得知，未经任何正式祝祷仪式而缔结的婚姻确实存在，但教会对 
此是不表赞同的。而且，自圣保罗提出“圣事为大” （Sacramentum 
hoc magnum est) 以来，虽然婚姻乃圣事这一教 义已逐 渐形成 ，并 
于12世纪得到教会的完全承认，但是未经祝祷仪式的婚姻，在教 
会中仍被视为有效。直至1563年，特兰托会议才规定 ：今后 结婚， 
须经祭司主持，并有2至3人作见证，方得有效。 

路德曾经提出 ，一 切婚姻事宜都应属于法律，而不应属于教 577 
会。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当时并未被新教国家的立法者所接受。 
婚姻虽不再被视为圣事，但仍旧被看作神所创的一种 制度。举行 

宗教性婚礼，不仅是罗马天主教徒的义务，同样也是新教徒的义 
务。 


① Mary Billington, Woman in India , p.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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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婚姻方面导致变革的，当推法国革命。1791年9月3 
日颁布的宪法在其第7条第2款中宣布 ：“法 律视婚姻仅为契约性 
民事，立法机构对所有居民在出生、结婚乃至死亡方面均无例外地 
确立了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有关官员公正执法的守则。” ® 如果 
当事双方认为适宜，也可在此义务性民事行为之外，增以宗教性祝 
祷仪式。从此以后，民事婚姻便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立法中渐渐 
取得立足之地。不过，在其中很多国家，如在英国，当事双方可根 
据自己的意愿，或选择宗教仪式，或选择民事仪式。根据法律，这 
两种仪式具有确立婚姻的同等效力。 

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婚礼的宗教仪式具有法律上的重要 
性，而这种情况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中则是没有的。虽然 
犹太教法律也把婚姻看作神所创设的制度，但是不举行祝祷仪式， 
婚姻仍可有效。无论是在《圣经》中，还是在《塔木德》中，都未曾提 
到要由祭司主持祝祷仪式。至于犹太教拉比出席婚礼的常规，最 
早也不过是14世纪的事。伊斯兰教法典也未提出，缔结有效婚 
姻，一定要举行宗教仪式。从各种情况来看，是否需要举行宗教仪 
式，完全听由婚礼主持人的安排，因此并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 

578 但是，祭司在基督教婚姻仪式中的职责，并不仅仅限于主持婚 

礼。从罗马天主教的仪式来看，祭司还要为婚床祝福，而这一仪式 
则被视为最重要的一项婚姻仪式。例如，在教皇时代的英格兰，只 
有在祭司为婚床祝福之后，新婚夫妇方可圆房。杰弗里森曾 说过： 
“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晚上，新婚夫妇须端坐在婚床上，参加婚礼的 


① Glasson, Le mariage civil et le divorce » 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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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则聚在一起，再一次将新人托付上天照顾。这时，就会有一位 
或数位祭司走进这挤满人的洞房，随行的还有若干襄礼员，手持点 
燃的香炉，前后摇动。祭司是来为婚床和床上新人以及床下一个 
带脚轮的小床进行祈祷的。同时，祭司还要用圣香来熏洞房。”此 
外，新婚夫妇还被洒以圣水。 ® 教士们很清楚怎样从这一习俗中 
获取收益，这从一份手稿中即可看出。据载，“新婚夫妇行完婚礼， 
还必须等到午夜过后（否则就要花销一笔可观的费用），才能举行 
祝祷 仪式； 而不举行这种仪式，新婚夫妇是不敢脱衣上床的，违者 
会被逐出教门。” @ 这一仪式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祝福新婚夫妇长 
寿、多儿多女、万事如意，另一方面也是要为他们消灾辟邪。这一 
点可以从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规定中看出，其中列有这样的 条文： 
“上帝，请您为这婚床和生活在这张床上的人们祝福，让他们处在 
您的仁慈中，享受您的 祝愿； 生活在您的爱中，白头偕老，永远相 
伴。您保护以色列人,也请保护您的生活在这张婚床上的仆人安 
睡，使他们不受各种妖孽的虚幻魔影的侵扰。，’ @ 说到这里，我们还579 
可以再简单地谈谈苏格兰的一种古老习俗。根据这种习俗，“主持 
婚礼的教区牧师在完成其主婚职责之后，都会立即提出要同新娘 
接一个响吻，并将这看作是自己不可转让的特权。”人们坚信，新娘 
日后的幸福就寓于和牧师的这一吻之中。④ 


① Jeaffreson, op. cit. i. 98. 

②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 p. 403. 

③ Douce, Illustration of Shakespeare ^ p. 123. 

④ Simpkins, County Folk lore , Vol. vii. Examples of printed Folk-Lore con¬ 
cerning Fife，with some Notes on Clackmannan and Kinross-shires,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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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这些结婚仪式，主要追求的都是结 
为夫妻关系的两个人的幸福。因此，这类仪式构成全部婚姻礼仪 
的核心，而且，毋庸置疑，大多数婚姻礼仪也均属此类。但是，与此 
同时，也有不少仪式则是涉及他人的。在祈求生育的仪式中，以及 
在其他一些仪式中，人们所关注的就是未来的子女。再者，如果说 
某种仪式对于确认男女结合的有效性实属必要的话，那么，这种仪 
式的举行也会大大影响到子女的权利与社会地位。而且，婚姻关 
系的确立还意味着男女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与另一方的家人或其 
所属的社会群体结为新的关系，而这一点也会在婚姻礼仪中有所 
反映。 

新娘来到新郎家居住以后，便会同新郎一家人，特别是新郎的 
母亲形成密切的接触。有些婚姻仪式就产生于这样的关系。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新娘往往受到婆婆礼仪性的迎接。在罗马涅，新娘 
来到新郎家后，婆婆即会将家中的钥匙送给她，并称她为“家中的 
女主人”，还会亲一下她。在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人中，新娘来 
到新郎家后，要在桌子旁边坐下。这时，有位妇女便把两个杯子放 
在桌上，让新娘和婆婆同饮。新娘还要往自己的杯子里扔进几枚 
钱币，作为礼物送给婆婆。在保加利亚，新娘来到新郎家的门口 
咖时，男方的家人就要送给她一些蜂蜜，然后，新娘就将蜂蜜抹在她 
要跨人的门槛上。这样做，“为的是让新娘能够喜欢这些新结成的 
亲戚”在非斯，在女方家人接受提亲之事后数日，男方家中或 
亲属中的8至10位女眷，其中也包括男方的母亲，就要前去拜访 
女方的母亲。女方的母亲则用茶饭、蜂蜜款待来人。有人告诉我， 


① Piprek, Slavnsche Brautvuerbungs-und Hochzeitgebrduche , p. 145. 



母亲用蜂蜜款待亲人的目的，是要使男方一家觉得自己的女儿很 
“甜美”，这样，他们日后就不会发生争吵。在摩洛哥内地讲阿拉伯 
语的一支山地部落楚尔人中，给新娘涂抹红色染料那天，新娘 
的父亲要专门宰杀一只羊。羊被宰杀以后，新娘的母亲便取出羊 
的右眼。待羊眼干后，人们把它碾成粉状，再拌以各种调料，加入 
女方招待新郎一家所吃的食物中，“这样，他们就会以充满深情的 
眼光来看自己的女儿了。”在艾特尤西人中，人们要把一个椰枣或 
一粒葡萄干放人新娘右脚所穿的鞋中，“这样，新郎一家就会喜欢 
新娘了。”在同一部落中，新郎的母亲把一种叫“塞克苏”的食物放 
在自己光着的右腿上，让新娘吃。新娘咬下3小口，同时还要轻轻 
地咬一咬婆婆。人们告诉我，这样做可以使这两个女人和睦相处。 
在中国，婚后第 3 天有一种叫“洗脚”的仪式，即新娘要给婆婆洗 
脚。人们把这种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显示从此以后，婆婆将不会因 
家中之事而烦心。 • 

在从事畜牧业的班尼奥罗支系中，“新娘结婚后要和新郎的父 
母住在一起，而他们也把新娘当作自己的女儿。她先要坐在婆婆 
的腿上，然后还要坐在公公的腿上。”在新婚隔离期过后，新郎要带 
新娘回访新娘的父母。他只能作为女方父母的儿子进人女方家 
中。而要成为他们的儿子，就必须先坐在岳母的腿上，再坐在岳父 
的腿上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斯特拉特隆部落的普通人中， 581 
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娶某个女子，并得到女方家人的首肯之后，他就 
要去女方家中进行拜访。“他进门时，会受到女方一家的欢迎，并 
被遨请同全家一起坐下，其位置和新娘坐处紧挨在一起。新郎同 


① Roscoe, Northern Bantu ,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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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全家人正式围坐在一起之后，这桩婚事就算确定了。”此后，新 
郎至少要和岳父一起住上4天，不过，有时在4天之后还得再住上 
一段时间。“女婿在举行了这种加人女方家庭的仪式之后，就得到 
了在女方家中做儿子的各种权利，而且，他的后代不仅被视为男方 


一家的成员，同样也被视为女方家中的成员。” ® 在不少民族中，新 
婚夫妇在举行完婚礼之后，或迟或早都要对女方父母进行仪式性 
的拜访。摩洛哥的某些部落也有这种情况，而且在拜访时，新郎还 
要送给他们一些食物，并亲吻他们的头额。 

男女之间的婚姻，不仅在新娘与男方一家以及新郎与女方一 
家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而且在两家的其他亲属之间也建立起新 
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刭的，举办婚庆喜宴的目的不 
仅仅在于把这桩婚事公诸于众，而且还在于将男女两家聚在一起， 
并加强将两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纽带关系。在孚日高原地区，人 
们在订婚宴会上要分发面包和盐。据说 ：“当 人们分享面包和盐的 
时候，所有的人均处于同一气氛之中，简直就是一家人。” ® 在雅库 
特人举行的婚礼上，也有如下的仪式 :“新 郎的父亲挑拣一块肉，拿 
在手里，高髙举起，讲上一番十分得体的话，再将手中的肉送给新 
娘的父亲。接着，新郎的父亲再依次对新娘的母亲、其他亲属及新 
娘氏族的要人如此重复一番。然后则轮到新郎的其他亲属向新娘 
582 的父母和亲属致意。所有讲话都是这样一个 意思： ‘我们现在已经 
结为亲戚了，以后要相互友善，和睦相处。，” ® 


① Hill Tout, 'Report on the Ethnology of the Stlatlumh of British Columbia, ， in 
Jour. Anthr. Inst. xxxv. 132 sq. 

② Sauve, Le Folk-Lore des Haules Vosges , p. 83. 

③ Sieroshevski, “Yakuts”，in Jour. Anthr. Inst. xxxi.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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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通过加人新郎一家及其所在的社区，也就同他们的精神 
崇拜物建立起联系。在中国，新娘进门后的仪式就是从拜丈夫家 
的列祖列宗开始的。拜完祖宗之后，还要拜天地。然后，“新娘在 
丈# 的陪伴下拜见公婆。新婚夫妇须下跪、磕头，以表孝敬之意。 
……第2天，新娘还要去见男方的所有亲戚、好友，其场面照例都 
是十分隆重的。在所有这些仪式都完成之后，新郎和新娘一起去 
拜访女方的父母。届时，在男方家举行过的各种仪式还要在女方 
家再举行一次，具体方式也一如以往，所不同的只是不再拜天 
地。” ® 在古罗马，新娘出嫁时要带上3枚钱币，1枚送给丈夫，1枚 
放在灶台上，还有1枚要扔在最近的一个路口。福勒先生 说道： 
“新娘这样做，似乎是给丈夫的守护神、灶台的精灵和家庭田产的 
守护神献上一份供奉。而后者就住在路口的小庙里。”©在南斯拉 
夫各民族中，时至如今，新娘还常常要向丈夫家的灶台供奉一枚钱 
币。在芬兰的阿兰德群岛上，住着一些讲瑞典语的人。在他们那 
里，新娘到达新郎家后，便要往壁炉里扔一枚钱币，也有的是将一 
枚银币压在前门的石阶下或插人室内的地板缝隙中，以此“贿赂，， 
家中的神灵。在爱沙尼亚，新娘来到新郎家后，即被领往家中各处 
以及家中的马厩和花园。每到一处，新娘都必须扔下1段丝带或 583 
1枚钱币，此外还要将钱币投人井中和火里。在现代希腊，新娘在 
婚后的第3天，要由另一些已婚妇女带着，去这家人提水所在的泉 
边或井边。新娘先从泉边或井边打些水喝，再往水里扔几枚钱币 
和一些食物，然后便同其他妇女一起围着泉眼或水井跳舞。在摩 


① Chen ，Patriarchal System in China , p. 4. 

② Fowler, “Marriage (Roman)，” in Hastings, op. cit. viii.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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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哥的安杰拉，新娘到新郎家后第 7 天的晚上，要带上婆婆7天前 
送给她的那个面包，悄悄来到家人打水的泉边，一路上要撒下一些 
面包屑，接着还要在泉眼边摆放一些，最后再把剩下的投人水中。 
新娘一边扔面包屑，一边还 要说： “土地的诸位主人啊，我是上帝请 
来的一个客人，是你们这里的客人。”由于新娘初到此地，因此她总 
是希望得到此地神灵的保护。第2天一早，太阳还没出来，新娘就 
要由小叔子陪同，到村中保护神所在的圣所，或是离家较近的一座 
庙宇，随身带有1只鸡、1枚钱币、1个面包和几炷香。她对保护神 
说:“ 我的神明老爷，我是上帝请来的一个客人，是你们这里的客 
人。”由于新娘初到此地，她可能还不知道这位神明的尊姓大名。 
接着，小叔子将鸡宰杀，供奉神明，杀鸡刀以及面包和钱币也留在 
庙中。 


在同一部落中，新娘进入新郎家的第7天晚上，还要喂家里的 

狗吃7片面包。面包要放在自己的脚面上，一片一片地喂狗吃，以 

便让狗以后能够善待自己。在艾特瓦兰人中，新郎的母亲要把水 

架在烧火石上，给新娘洗右手和右脚。洗完之后，便把水洒在牛羊 

身上，为的是让新娘对家中的牲畜有感情。在瑞典的德尔斯波，如 

果新婚夫妇日后想住在一起的话，婚礼就要在新郎家举行。而新 

584 娘在从教堂回来之后，先要到牛棚去，给每头牛喂1片面包或亭它 

什么吃的，以便日后和牛一起交上好运。此外，新娘还要去马圈， 

给马喂一些吃的。然后，新娘还要到厨房和食物贮藏室看看，这 

样，以后就不会愁吃的了。在德国的某些地方，新娘也要到牛棚 

去，给牛喂一些吃的，祝牛交上好运。 

婚姻的含义还不仅仅在于男女双方与对方的家人、亲属和所 

属的社会群体建立了新的关系，婚姻往往还意味着，其中一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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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的改变，实际上已转人对方的家庭群体之中。此外，婚姻还意 
味着人们在社会组合上的其他一些变化，例如，每一方都从一种社 
会群体过渡到了另一社会群体， B 卩，新郎从单身群体转人已婚男子 
群体，新娘从少女群体转人已婚妇女群体。这种社会重组现象在 
婚姻礼仪中也有所表现，例如，新娘的头发要梳成已婚妇女的样 
式，或礼仪性地扮成已婚妇女的样式；再例如，新娘要先和未婚女 
子一起跳舞，再同已婚妇女一起 跳舞; 新郎要先同单身男子一起跳 
舞，再同已婚男子一起跳舞。有时，在这种社会重组中，还会发生 
假装的打斗现象，就像把新娘抢到新郎家时发生的假装打斗一样。 
在丹麦、瑞典以及芬兰讲瑞典语的社区中，农民举办婚礼时，都有585 
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单身男子和已婚男子互相争夺新 
郎，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互相争夺新娘。在某些斯拉夫人中，也可 
见到类似的习俗。在摩洛哥，已婚男子总是要用各种打斗的手段， 
以图抢到新郎，或是抢走他的什么东西。而村里的未婚男子则时 
时围在新郎的身旁，对他加以保护。同样，村里的未婚女子也要围 
在新娘的身旁，时时刻刻形影不离，以免已婚妇女乱动她的东西。 
不过有时，未婚男子也要打新郎.，这时，新郎则由男傧相加以保护。 

虽然未婚男子打新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驱除他身上的邪气，但另 
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对他的一种礼仪性的惩罚，因为他背弃了自己 
的同伙。 


婚姻礼仪固然是以新娘和新郎为中心展开的，但是婚礼中也 
有一些仪式，与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利益并无关系，而是为了给另一 
些人带来幸福。在摩洛哥，人们认为新娘和新郎身上都带有一些 
圣气，于是，在有人举行婚礼时，一些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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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来参加，为的是得到某种利益。例如，常有这样的 事：当 新娘被 
接往新郎家时，有人会给新娘端上一些牛奶。新娘把手指在奶中 
浸一下，或者是喝下一点后再在余下的奶液上吹一吹，以便把自己 
的圣气传到牛奶中。然后，人们便把这奶对以别的牛奶，作为辟邪 
的护符，要么就是把这奶倒人黄油搅拌器中，以便使做出的黄油更 
586 多一些。人们还往新娘出嫁时乘坐的座椅上抛撒面包屑或干果。 


这些东西落到地上之后，就有人过来捡拾，然后放人场院的谷堆底 
下，希望自己多打些粮食。有时，新娘也将人们给她的大麦向人群 
撒去。人们抢到之后，便把它和自家的大麦混在一起。新娘从娘 
家带来的烤大麦也要在婚礼上分发给宾客，因为人们认为这种东 
西是充满圣气的。此外，在新婚夫妇圆房之后，人们还要再来看看 
新娘沾有处女血的衣物，并用它来擦眼睛。据说，这血迹也含有圣 
气，且有明目的作用。 

人们期待着从婚礼中得到各种好处，其中还有一种也是与这 

种喜庆活动密切相关的。人们出于一种自然的联想，常常把一对 

新人的婚礼看作其他青年男女喜结良缘的潜在诱因。在摩洛哥， 

在人们为新娘涂棕红色染料之前，先要由7位少女把她带到泉边， 

往她身上浇水，给她洗澡。少女们希望通过这种活动，使自己沾上 

喜气，也能早日出嫁。人们还要在盛放棕红色染料的碗里放一个 

鸡蛋，新娘的某个女友如想尽快嫁人，她就会马上把这个鸡蛋抢过 

去吃掉。如果新娘家中还有尚未出嫁的女孩，那么，在新娘出嫁离 

幵娘家时，人们就会叫新娘“拽一下她的脚”，帮她找个婆家。当男 

方派人去女方家中接新娘时，骡背的座鞍上常乘有一名未婚男子， 

为的是沾上喜气能早日娶亲。还有些地方，当新娘到了新郎家，被 

人从马上接下来之后，就会有一名单身男子再骑到马上，出去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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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其用意也是企盼早日成亲。 

在布列塔尼，新娘到达新郎家后，要将人们沿途送给她的面包 
和黄油，分发给护送她的年轻人。这些人一接到后，便匆匆吃下， 
希望由此能够在年内成婚。新娘还要将花冠上的饰针分给未婚的 W 
男女青年，据信，这些饰针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在伍斯特郡，据 
说哪个女孩要是能从新娘的面纱上取下一枚饰针，自己也就能很 
快做新娘。在诺森伯兰，结婚戒指在晚上要投人到盛牛奶酒的桶 
中。随后，立即便有未婚女子抢先摸找。谁最先找到，谁就能最早 
结婚。出于同样的目的，新娘本人或新娘的一位伴娘还会将新娘 
左腿上的长筒袜脱下，向屋里的年轻人用力抛去。袜子落在谁身 
上，或者谁抢到了袜子，谁就会成为紧接着结婚的人。这一习俗不 
仅在英格兰，而且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都出现过或仍在流行，只是 
具体做法稍有不同。在加登斯顿，则是新郎脱下一只长袜，向众人 
拋去，由其争抢。不过在有些地方，“新娘的袜子要由小伙子脱，新 
郎的袜子要由姑娘们脱。年轻男女依次坐在床脚下，用力将袜子 
高髙抛出，想让袜子落在新娘或新郎身上。如果哪个姑娘能把新 
郎的袜子扔在新郎的头上，就表明她能很快结婚，同样•如果哪个 
小伙子能把新娘的袜子扔到新娘的头上，也可有类似的预示。”① 
在阿伯丁郡和设得兰，当新郎在水盆中洗脚时，有人会往盆里扔一 
枚戒指。洗脚仪式结束后，人们便争相去捡戒指。谁捡到了，谁就588 
会成为最早结婚的人。在英格兰北部各郡，人们把同新娘或新郎 
擦一下肩看作能够很快结婚的征兆。此外，哪个少女要是能得到 
一块新娘离开餐桌时切下的奶酪，她就能在全体宾客中成为下一 


① Brand , op . dt , p.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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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娘。布兰德说，在英格兰北部，甚至在整个英格兰，“人们从结 
婚蛋糕上切下3小块，也有说是9小块，用结婚戒指一一穿过结婚 
戒指，然后放在年轻人的枕下，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梦见自己的情 
人，或者能够激励他们做一些预示着恋爱与结婚的美梦。” ® 这一 
习俗在该国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在约克郡的霍尔德内斯，有这 
样一种婚俗 ：“新 娘新郎从家里出来后，人们照例朝他们身后扔过 
一定数量的旧鞋。这时，一些年轻人便立即冲上前去，每人手中都 
持有一个茶壶，他们将滚开的茶水倒在门口的台阶上，据说，这样 
做，不久之后就还会有人紧跟着娶亲结婚。 

瑞典有一种很普遍的婚俗，叫做“让新娘的花冠跳下来”。这 
一习俗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但下面的描述所反映的则是各地 
的一般做法 ：首先 ，新娘的眼睛被人们蒙起来，接着，在场的女孩子 
们便围着她跳起圆圈舞。这时，新娘将头上的花冠摘下随便戴在 
某个少女的头上。人们认为，哪个少女要是获得这个殊荣，就能紧 
接着成为新娘。然后，这个少女再把花冠戴在第2位少女的头上， 
589 如此接续下去，直至人人都戴过花冠。这时，人们把新娘抬到一个 
椅子上，又把椅子抬起来，举至伙伴们的头顶之上。在众人的欢呼 
雀跃声中，新娘喝下一杯喜酒，其含义即是“祝所有的少女都能很 
快成婚”气 

欧洲人举行婚礼时，人们通过与新娘新郎本人或他们穿用过 
的东西发生接触，不仅希望能够很快结婚，而且也希望得到各种好 
运气。戴利埃尔曾对苏格兰人的一些迷信做法作过描述，他写道： 


① Brand, op m cit. p. 396. 

② Mrs. Cutch ，County Folk-Lore t vol. vi.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p. 129 

③ Lloyd ，Peasant Life in Sxveeden j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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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设想，如果能得到新婚夫妇的某件衣物，就能交上好运。”有 
时，当人们还未离开教堂时，就已经开始争抢新郎的手套了。 ® 在 
约克郡，当新娘参加完婚礼，又回到娘家时，客人们便争着让新娘 
首先吻一下。当地人认为，新娘先亲了谁一口，谁就能交上特别好 
的运气。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婚礼仪式结束之后，新娘要在一群 
少女的陪伴下，围着寓所走一圈，并亲吻遇到的每一个男子。同 
时，还有人拿着一个盘子跟着走，人人也都往里放一些钱。在布尔 
日，有一种 习俗： 新娘从教堂出来之后，要不分亲疏地拥抱在街上 
遇到的每一个人。在马尔凯省，据说则是在婚姻仪式前这样做。 
在瑞典乡间举行的婚礼上，新娘照例要同所有的男宾跳舞，而新郎 
也往往要同所有的女宾跳舞。前一种习俗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可以590 
见到。而在德国的某些地方，以及在斯洛伐克人中，每一位同新娘 
跳舞的来宾均须付给新娘一些钱。 

据说，在古代的纳萨莫尼亚人以及其他一些古代民族中，新娘 
在新婚之夜曾被视为一种共有的财产。哈特兰博士于是便将新娘 
与男宾跳舞并亲吻男宾的做法，与这种古代习俗联系起来，并 断言： 
这些情况表明，在欧洲各国的先民中，曾流行过群婚的习俗。但是， 

如果把今人同新娘接吻、跳舞的权利，解释为古代新娘共有制的一 
种遗存形式，那么，我们从瑞典、丹麦的司祭教士有权同新娘首先跳 
舞这一习俗中，以及从苏格兰教区牧师有权得到新娘初吻这一情况 
中’又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此外，我们还应记 得:新 娘也同所有女 
宾跳舞，而新郎也同所有男宾 跳舞; 有时，新郎甚至还同他的单身男 


① Dalyell, The Darker Superstitions of Scotland , illustrated from History and 
Practice t p.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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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一一吻别。欧洲人在婚礼上的这种仪礼性跳舞与亲吻，可能在不 


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意。但是，那种原始的共有婚制度在英雄时代 
的印欧各民族中均不曾有过，至于它在史前时代的存在，则完全是 
一种猜测。在我看来，从今天的习俗中竟能看出一种不曾有过的原 
始婚姻制度的痕迹，这实在是方法论上的一种错误，而这种错误则 
是使很多研究古代社会的学者误人歧途的主要原因。 

参加婚礼的人们不仅想从中得到各种好处，而且，如同当事人 
一样，他们还必须采取一些驱邪辟邪的防护措施。在摩洛哥的某些 
地方，新娘新郎所采用的某些辟邪物，其朋友亦须采用 ：守在 新郎身 
591 边的男傧相或村里的小伙子也要在自己的手上或衣服上抹一些棕 
红色染料，并用锑涂画眼睛，用胡桃根涂画嘴唇；而守在新娘身边的 
女伴，甚至出席婚礼的所有妇女，也都要涂用新娘所涂用的一些东 
西，诸如藏红花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清这究竟是一种模 
仿，还是一种自我防护。不过，人们似乎会有这样一种 想法： 同新娘 
新郎过往甚密的人也会面临一定的危险。曾有人明确地告诉我，在 
新娘被抬人新郎的帐篷之前，新郎的男友们之所以要在新娘身边放 
枪，就是为了防止她身上的邪气传到自己的身上。婚礼上的打斗仪 
式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可能也含有驱邪辟邪的目的。有时，人们 
在这种场合还使用动物的粪便，还有些参加婚礼的宾客则是相互在 
脸上抹一些粥。据信，这些东西都具有驱邪的作用。在有些民族 
中，在婚礼中穿戴异性服装，扮成异性模样的，不是新婚夫妇本人， 
而是陪从。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也是在于自我保护。 

综观许多不同民族的婚姻礼仪，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仪式并非 

空洞的形式，而是据信可以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幸福产生 
952 


很大影响的活动。有些婚姻仪式显然可以被看作历史的遗留物， 

反映出以往缔结婚姻时偶尔采用或惯常采用的一些做法。有些仪 
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反映出一种赤裸裸的抢婚遗迹。 
在另一些婚姻仪式中，则保存着有偿婚姻的某些遗迹。不过，一般592 


说来，婚姻礼仪在研究早期婚姻形式或两性关系上所具有的重要 
作用，被人们过于夸大了。不少婚姻仪式都或多或少地积淀了人 
们的各种心态，诸如性羞怯、伤感或 愠怒； 而有些则表现了人们的 
欢乐之情或性兴奋情绪。跳舞和性放纵即属于这后一类。在世界 
许多地方的婚庆仪式中，跳舞都是一种常见的 活动； 有时，还常常 
允许客人们纵情于声色之中。不过，跳舞作为一种婚姻礼仪，在某 
些地方还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或巫术意义，一般都是作为祈求 
兴旺发达的一种方法。至于婚礼中宾客的性放纵，从模拟巫术的 
辱则来看，则可能是帮助新婚夫妇达到生育目的的一种手段。 

尽管婚姻礼仪往往被人们陚予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据说也 593 
有不少民族并无此类仪式。这种情况以美洲和澳洲的部落最为突 
出，不过，也可见于南太平洋中的很多岛民以及亚、非两洲的几个 594 
民族之中。但是，这方面的记载并不一定表明那些民族中完全没 
有婚姻礼仪。正如克劳利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往往会发现，在那些 
民族中 ，“ 人们还是会做出某些特定举动的 ，只 是过于细微，或过于 595 
接近实际生活，所以不易为观察者作为一种‘仪式，记录 下来但 
是，只要细加分析，便可发现，这些举动就是地道的婚姻礼仪。”① 
在那些民族中，人们结婚时，即使没有什么祝福性的仪式，也还会 
有某些禁忌性的规定。婚姻礼仪只是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 


① Crawley, The Mystic Rose , p.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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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及与这些民族交往密切的部落中，才显得特别繁多。而礼仪 
最为丰富的，当推印欧各民族中的农民，以及闪米特文化各民族。 
不过，后者的婚姻礼仪，大多是在比较晚近的时代形成的，显然受 
到印欧民族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又对传统礼仪造成破坏， 
而在礼仪创新上却毫无建树。许多婚姻礼仪本是源于巫术观念， 
这些巫术观念已随着理性文化的发展而趋于消失，这就自然导致 
了某些婚姻礼仪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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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十 tB 
一夫一鼸制与一夫 多麵制 

在低等动物中，有的物种本能地实行“一夫一妻制”，有的物种 
本能地实行“一夫多妻制”。而在人类中，则有一男一女的婚姻（一 
夫一妻制）、一男数女的婚姻（一夫多妻制）、一女数男的婚姻（一妻 
多夫制）以及数男数女的婚姻（群婚）。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最为 
常见的两种婚姻 形式： 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 

在南美印第安人中，据说有些部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另有 
少数部落，只有酋长才能娶有数名妻子。就大多数部落而言，则显2 
然是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但据说在其中多数部落中 ，一 夫多妻 
制并不常见，或仅仅是一种例外。从我本人收集的资料以及霍布 
豪斯、惠勒和金斯伯格诸先生所列的图表中，我推断，在南美洲，盛3 
行一夫多妻制的部落与偶尔实行或从不实行一夫多妻制的部落相 
比，在数量上尚不及1/3。阿劳坎人属于前者，在这个民族中，有 
的酋长所拥有的妻妾可达20人之多，而穷人则最多只能娶上一两 
个妻子。据卡斯泰尔诺说，在瓜托人中，“每个男人都有2至4名 
妻子，还有少数人甚至有10名或12名妻子。”①古米拉神父在谈 
及奥里诺科河流域的民族时，曾 说道： 只有奥托马科人不实行一夫 
多妻制，而在其他民族中，每个男子至少都有两三个妻子。据迪泰 


① Castelnau , Expedition dans Les parties centrales de VAmerique du Sud, ii, 374. 

955 



特说，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一夫多妻制非常盛行，几乎每个男子都 
有数名妻子，有的可达五六个之多。但是，在哥伦布看来，伊斯帕 
尼奥拉岛上的土著似乎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只有国王和酋长是 
例外。 

在北美诸部落中，不实行或不太实行一夫多妻制的部落至少 
是普遍实行者的两倍。但尽管如此，一夫多妻制在北美部落中显 
然比在南美印第安人中更为常见。亨内平曾说过，在很多部落中， 
都可以遇到妻妾多达10至12人的土著男子。卡特林 也说: “一个 
酋长在家中有5至8名乃至10名妻子，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还有 
的有12名或14名妻妾。” ® 在纳瓦霍人中，“大约1/3的成年男子 
都是实行多妻制的”。②据说，在大草原印第安人中，“说到任何印 
第安少女都可以有情人一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半以上的男 
子都至少有一两个妻子。”@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居住在特万特佩 
克地峡的某些部落、新墨西哥的莫基人以及希拉河和科罗拉多河 
流域的科科马里科帕人和另一些部落，都不实行一夫多妻制。在 
普韦布洛别霍地区的阿兹特克人，就严格实施着一夫一妻制的原 
则。如果哪个女人行为不轨，她就必须要由萨满进行禳解，否则就 
会大难临头，如被虎吃、遭蛇咬、挨蝎子蜇或遭雷劈。某些加利福 
尼亚部落只允许酋长实行多妻制，但是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卡罗 
克人中，即使酋长也没有这样的特权。在那里，男人只要有钱，就 
可以买来很多女人做奴隶，但是，假如他同一个以上的女人同居， 
他就会遭到大家的谴责。在加利福尼亚的尤罗克人中，也未曾听 


① Catlin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ner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 u 118. 

② Stephen^ Navajo，”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T vi* 356, 

③ Dodge, Our Wild Indians ， p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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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一夫多妻制。据摩尔根说，易洛魁人也禁止一夫多妻制，且没 
有人违反这一禁规。但是，这一说法与一些较早的记述有出人。 
另一方面，关于休伦人和阿帕切人，据说他们早先都是实行一夫一 
妻制的，或者说，认为一夫一妻制是最适当的，但后来也采行了一 
夫多妻制。在爱斯基摩人的某些部落中，据说“一半以上的已婚男 
子都至少有两个妻子。” ® 但这只是极少数例外情况，在大多数爱6 
斯基摩人中，一夫一妻制乃是通行的婚姻形式。达拉格尔在18世 
纪时曾写道 ：在格 陵兰岛的西岸，20个男子中也不一定有一个人 
是娶有两个妻子的，至于娶三四个妻子的男子就更为罕见了。克 
兰茨也说，一个格陵兰人要是娶有三四个妻子，就会受到同胞的谴 
责。关于格陵兰岛东岸的土著人，霍尔姆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一个 
男子娶有两个妻子。关于其他爱斯基摩人，也有人做过类似的记 
载。默多克曾_述过居住在巴罗角一带的爱斯基摩人，他 写道： 
“就大多数爱斯基摩人的情况而言，每个男子都是娶有一个妻子， 
只有少数有钱的人才娶两个妻子。就我的记忆而言，在这两个村 
子里，娶有一个以上妻子的男人，至多只有五 六个； 就在我们逗留 
期间，其中一个男子还放走了他后娶的那个妻子。至于娶两个以 
上妻子的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② 

关于亚洲爱斯基摩人，即楚克奇人，博戈拉斯博士说，他们大 
多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只有极少数男人娶有两个以上的妻子； 
在沿海楚克奇人中，即使是娶两个妻子的情况也极为罕见，而在驯 
鹿楚克奇人居住的某些地方，全部婚姻中的1/3强都是一夫多妻 7 


① Gilder, Schivatka 5 Search , p. 246. 

② Murdoch, “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w Expedition, w in 
Rep. Bur. Etknoly ix.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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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婚姻。而在科里亚克人中，沿海部落似乎比驯鹿部落更多地实 
行一夫多妻制。在沿海科里亚克人中，乔切尔森博士共询问了 95 
名已婚男子，其中13人，即 13. 6%的人，各有两名妻子，但没有一 
人拥有两个以上的 妻子； 而在驯鹿科里亚克人中，65名已婚男子 
中只有3人各有两名妻子，一人有3名妻子，多妻者的比例只有 
6%。在科里亚克人的神话中所记录的婚姻，大多也都是一夫一妻 
制的。同样，在尤卡吉尔人中，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显然也是极为有 
限的。吉利亚克人也是这样。关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 V . 西博尔 
德曾说过，只有一村之长和某些地方的富人才被允许娶有 多妻； 而 
伯德小姐听说，在火山湾一带的部落中，即使头人也不实行一夫多 
妻制。看来，在亚洲北部和中部的大多数部落中，以及在前俄罗斯 
帝国所属的广大未开化部落或半开化部落中，一夫多妻制虽然是 
完全合法的，但却不是很盛行，或者说，在基督教进入之前是这样。 

8 当哥萨克人最初来到雅库特人那里时，一夫一妻制已经有了“充分 
的发展”，但是现在已不常见了。罗克希尔曾经说过，大多数情况 
表明 ：在库 库淖尔一带的藏民中，一夫一妻制是通行的婚姻形式， 
而一夫多妻制只是一种例外。”罗克希尔还认为，所有从事游牧的 
藏民都是这种情况。 ® 

印度和印度支那的未开化部落无疑也是这样。很多人明确指 
出，在有一夫多妻制存在的部落中，这种婚姻大多都仅仅是一种个 
别的或不太普遍的情况。在某些部落中，只有当头一个妻子不能 

9 生育或未生男孩时，一夫多妻制才被允许实行。据斯克雷夫斯鲁 
德说，在桑塔尔人中，一个男子只能娶有一个女子，除非是续娶其 


① 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 ^ p. 80. 
958 



寡嫂；而如果他有】0个哥哥，他们又都死了，他就要把这10个寡 
嫂都娶过来。据索皮特先生说，大多数库基人都实行一种十分严 


格的一夫一妻制。在他们那里，男子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续娶 


寡嫂，即他尚未成婚。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娶寡嫂为妻。 
“即使他还是个孩子，将来长大成人后也得娶寡嫂为妻，无论寡嫂 
的年纪有多大。” ® 但是，根据较早时的一种说法，库基人虽然只能 
娶一个妻子，却可以随意纳妾。在老库基人或其中的某些支系中， 
以及在科奇人中，据说一夫多妻和纳妾都是被禁 止的； 而在帕丹 
人、米基尔人以及蒙达科尔人中，虽然没有对一夫多妻制加以明令 
禁止，但如果有人多娶的话，还是会受到人们的谴责。至于人们在 
米基尔人中看到的一些多妻制现象，则被归因于阿萨姆人的影响 
和部落约束力的减弱。在上阿萨姆的那加人中，以及在卡西人、基 
桑人和梅奇人中，人们在一段时间内都只有一个配偶。据卢因说， 
唐塔人和姆鲁人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据督管大员哈钦森说，在吉 
大港山区 ，一 夫多妻制“对富人来说还是完整地保留着的”，只有布 
尼奥吉和班科这两个部落是禁止一夫多妻制的。 3 居住在马拉巴 
尔南部的纳亚迪人以及科钦邦奇图尔地区的一支图卢族种姓一 — 
卡瓦拉人，实行着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印度支那的卡丹人和卡 
考人中，一夫多妻制据说是不存在的或是被禁止的。 

在马来半岛的野蛮部落中，一夫多妻制要么甚为罕见，要么则 
根本不存在。据我们了解，塞芒人一直习惯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在 
他们那里，已婚男女之间是最忠诚的，通奸之事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① Soppitt, Short Account o f the Kuki-Lushai Tribes an the \ ! vrth~East Fron¬ 
tier ,p. 15. 

(3) Hutchinson ，An Accou?it oj the Chittagong Hid Tracts , pp. 23 ， 161. 


11 在萨凯人中，据说一夫多妻制是被允许的，但没有什么人真的实行 
这一制度。关于雪兰莪的萨凯人，我们甚至听说他们根本就不准实 
行一夫多妻制。但是据说，霹雳州的萨凯人则是实行一夫多妻的。 
据洛根说，大多数贝努亚人都只有一个妻子，而其他一些作者则说， 
他们那里不准实行一夫多妻制。法夫尔就在那里遇到过一个娶有 
两个妻子的人，但“他受到了整个部落的责难和蔑视。” © 据说，一夫 
多妻制在曼特拉人中是被禁止的，在柔佛的比杜安达一卡朗人中以 
及在穆卡库宁人中均没有听说过一夫多妻制。后两者均为劳特人 
的支系，而劳特人一般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只是可以续娶寡嫂 
作为二房妻子。贾昆人(或马来人)诸部落，包括雪兰莪的布兰达斯 
I 2 人和贝西西人在内，“都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②法夫尔称，贾 
昆人只允许男人娶有一个妻子，而斯基特先生则记不起来有任何贝 
西西人不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马丁博士在谈及马来半岛土著部 
落的一般情况时推断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其中 
有些实行一夫多妻制，是由于受了马来人的影响。他还说，在纯土 
著部落中，通奸的男女往往要被处以死刑。安娜代尔和鲁滨逊两位 
先生说，在北大年地区的马来一暹罗农民中，那种同时娶有两个或 
更多妻子的一夫多妻制是极为罕见的。 

在尼科巴群岛的某些地方，常有一些酋长和富人实行一夫多 
妻制，但在另一些地方，人们都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据说在 
安达曼人中，也未见到过一夫多妻制。“虽然男女两性在婚前都享 
有性自由，但婚后，丈夫对妻子一般都是很忠实的，妻子对丈夫也 


① Favre，“Account of the Wild Tribes inhabiting the Malayan Peninsula,” in Jour In¬ 
dian Archipelago, ii. 264. 

② Skeat and Blagden, 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i.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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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 ”( D 很多作者都认为，锡兰的维达人从来都是实行一夫一 
妻制的，即使是通奸的事似乎也不曾听到过。假如真出了这事，那13 
么，“受害者除了杀死仇人之外，别无解气的办法。” @ 

据克劳弗德说，在马来群岛，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仅仅存在于 
为数很少的上层阶级之中，因此可被看作大人物享用的某种奢侈 
品。如果以为这两种制度会影响整个社会大众，那是很不切实际 
的。另一些作者在谈及马来群岛的各民族时也都证实 ，一 夫多妻 
制无论发生在哪里，都仅仅是一种个别的现象。的确如此。我至 
今尚未看到有任何一 1 份材料说，一 1 夫多妻制是一种普遍现象。倒 
是有很多报道说，一夫多妻制在很多民族中都闻所未闻，或者说是 
被禁止的。在苏门答腊，男女之间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定约 
结的婚，男方则不得在未同女方离婚的情况下另有所娶。在库布 
人中，虽然也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但通行的还是一夫一妻制。而 
苏门答腊的另一些野蛮部落，诸如马马克人、阿基特人和萨凯人， 14 
据说则是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婆罗洲，有很多部落都不实 
行一夫多妻制。在山地达雅克人中，男人都是只娶一个妻子，而当 
酋长的一旦破坏了这一习俗，也就失去了他的全部影响力。据说， 
在他们那里，连通奸的事都完全没有。同样，沿海达雅克人的传统 
法律也规定，一个男子只能娶一个女子。“人们认为，一夫多妻制 
会使神感到非常不快。因此，如果有哪个男子娶了两个女人，村里 
的人们就会逼迫他放弃其中的一个。人们还要给神灵祭祀，以防 
这一逆行会给全村带来灾祸。” ® 在婆罗洲中部高原从事游猎的普 


① Portman ，History of Out Rclatiorts xvith the A^ndatnanese ^ i. 39. 

② Nevill，“Vaeddas of Ceylon，” in Ta probanian , i* 178. 

③ Gomes ，Seventeen Years among the ^ea Dyaks of Borneo, pp. 70, 12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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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中，每个男子一般都只有一个妻子。在他们那里，有时也有一 
妻多夫现象发生，这种情况多发生于某个女子嫁给一个不能生育 
的老年男子之后。但是，据霍斯先生说，虽然有的普南女子成为其 
他部落男子的第二个妻子，但他并未见到过一夫多妻制的事例。 
居住在西里伯斯岛南部的托亚拉人过的是一夫一妻制的生活。米 
纳哈萨半岛上的阿尔富尔人从前也是这样。虽然他们后来也有人 
偶尔实行一夫多妻制，但据希克森博士说，这很可能是受了穆斯林 
的影响，背离了古老的习俗，堕落了。在很多较小的岛屿上，例如 
在哈马黑拉岛的加莱拉人中，以及在瓦图 贝拉莱蒂明打 威和博 
15 吉等小岛上的土著岛民中，盛行的都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早年 
间那些发现菲律宾群岛的探险家看到，当地人合法的婚姻形式是 
一夫一妻制，但也有纳妾的。在棉兰老岛南部的巴戈博人以及其 
他一些部落中，男子“只有在同第一个妻子生了孩子之后，或是证 
明她的确不能生育之后，才能娶第二个妻子，，。①在同一岛上的一 
支山地部落——苏巴努人中，一夫多妻制虽然是被允许的，但却不 
很普遍。吕宋岛的伊戈罗特人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假如出 
了通奸之事，通奸者即会被逐出家门。阿扎加神父在谈及吕宋岛 
上的一支马来族猎头部落 一-伊 塔隆人时曾说，男人只同一个女 
人订立婚约，而婚约一经订立，就是终生 有效； 此外，伊塔隆人也不 
准纳妾。同样，廷吉安人一一吕宋岛上的一支马来族支系，也是实 
行一夫一妻制的。在吕宋岛三描礼士地区居住的尼格利陀人中， 
富有者都有不止一个妻子，但整个菲律宾群岛的尼格利陀人一般 


a) Cole，“Wild Tribes of Davao District ， Mindanao.” in Field Museum of Nutu- 
ral History ， Anthropological Series , xii. 103, 133,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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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巴拉望岛上的蛮族塔格巴努亚人是 
不准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同样，台湾岛上的蛮族一般也都是实行16 
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在马里亚纳群岛所属的关岛上，夫妻在某段时间内都只有一 
个配偶，虽然常有离婚的事发生。在帛琉群岛，一夫多妻制只在富 
人中实行。同样，在加罗林群岛，或者说在其某些岛屿上，一夫多 
妻制据说也是很个别的现象。唐 • 路易斯•德 • 托雷斯就不曾听 
说过那里的哪个男人有两个妻子。新几内亚马克莱海岸的巴布亚 
人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据说，在多雷的巴布亚人中，不仅一夫 
多妻制是被禁止的，而且连纳妾和通奸之事也不曾听说过。在英 
属新几内亚迈卢地方的土著中，一夫多妻制是非常罕见的。马林 
诺夫斯基博士查阅了迈卢村的很多家谱 。 在当地的全部婚姻记录 
中，只有1例是一夫多妻制婚姻。在科伊塔人中，塞利格曼博士记 17 
录下来76例婚姻，其中只有4例是一夫多妻制婚姻。在马辛地区 
南部的瓦加瓦加，“人们否认现在有哪个男人娶有两个妻子。当地 
人还说，即便是在过去，娶有两个妻子的男人也是极为少见的。，’① 
在马辛北部地区，从理论上来说，一夫多妻制只是局限于酋长家族 
的一种特权，虽然这一规定在执行上并不总是那么严格。从很多 
作者关于新几内亚蛮族的记述中，我们了解到，一夫多妻制在那里 
并不大实行，但是也有少数人讲到相反的情况。在马富卢山民中， 
男人往往娶有两三个妻子，有的甚至有4个，而酋长或富人则可以 
有6个妻子。在太平洋的很多岛屿上，做酋长的都实行多妻制，他 
们往往娶有很多妻子。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帕金森还见 


① Seligman ,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zu Guinea , p.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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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一些娶有 50 个妻子的酋长。格皮说，在肖特兰群岛，有一个 
is 酋长所娶的妻子多达80个到100个。据约翰 • 威廉斯说，在斐 
济，有的酋长也有100个妻子。但是根据另外一种说法，最高一级 
的酋长只有10至50个女人，包括妾 在内； 腹地部落的酋长则只有 
五六个妻子；而从属部落的酋长则很少有超过两个的。在很多地 
方，诸如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因岛以及其他岛屿，在富图纳、桑威奇 
群岛以及新西兰，一夫多妻制似乎都只限于酋长，或者说，是与酋 
长的高位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权。在莱珀斯岛 ，一 个人娶了一个 
年轻的妻子之后，往往还要再找一个年纪大的妇女（多为寡妇）作 
二房，以照顾头一个妻子。在特雷热里岛，据说大多数男子都娶有 
两个女人，这两个人在年龄上往往相差很大。但是，在南太平洋诸 
19 岛上，最普遍的无疑还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广大百姓实行的都是这 
种婚姻形式。从约克公爵群岛的一项统计资料中，我们看 到：在 
663个已婚男子中，有600人都是一人一妻，57人各有两妻，5人 
各有三妻，娶有四个妻子的只有1人。也就是说，实行一夫多妻制 
的，只有 10. 5%。在一些较小的岛屿上，人们实行的似乎都是严 
格的一夫一妻制。 

关于前塔斯马尼亚人，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是相互抵触的。据 
劳埃德说，多妻制是他们的普遍做法。他还说，1821年他去那里 
时，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只娶有一个妻子的男人，人们一般都有两三 
m 个妻子。但是，据另一些作者说，一夫多妻制即便存在，也仅仅是 
个别现象。尼克松就说过，他们“在一段时期内，都只有一个妻 
子”。①在大多数澳大利亚部落中，一夫一妻显然是最普遍的情 


① Nixon, Cruise of the Beacon ,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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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而一夫多妻制则主要是老年男子和酋长所实行的。但是，这一 
点似乎也有例外。据比斯霍夫斯神父说，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纽 
尔纽尔人中，25岁至30岁的成年男子，大多每人都有两三个妻 
子，有四个妻子的也不罕见。另一方面，据说也有一些部落，根本 
不存在一夫多妻制，或者说，这一制度是被禁止的。 

我们发现，一夫多妻制最盛行的地方是非洲。无论是从出现 
率上说，还是就妻子之多而言，都首推非洲。根据艾敏帕夏的说 
法，在乌尼奥罗地区，即使是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至少也一定要有 
10至15名 妻子； 至于穷人，也都娶有三四个妻子。在南迪人中， 
富人可娶有40个妻子。据塞尔帕 • 平托说，在他访问巴罗策时， 
那里的一个大臣有70多个妻子。德克莱说，在马塔贝勒人中，“一 ^ 
夫多妻乃是通例，每个男人少则有两个妻子，多则有好几百个妻 
妾。” ® 关于贝宁国王究竟有多少妻妾，曾有人做过不同的估计，有 
说600的，也有说1 000的，还有说超过3 000的，甚至有说4 000的。 
不过，国王有时也把自己的妻妾赐给下属。在阿散蒂，法律限定国 
王只能有 3 33 3名妻子，但不清楚是否要求国王一定娶够这个数 
目。据说，乌干达的姆特萨国王曾有嫔妃7 000人，卢安戈的国王 
也是这样。就我所知，这是一夫多妻制在全世界所达到的极限。 

关于一夫多妻制的出现率，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数据。这些数 
据是根据霍布豪斯、惠勒和金斯伯格三位先生发表的图表计算出 
来的。在110个实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非洲民族中，有 
89个据说是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占总数的81%;而在世界其 
他地方的简单民族中，这一百分比只有30%。虽然这些数字在很 


① Decle ，Three Years in Savage Africa * ii.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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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只是相对而言的，但相差如此之大，就足以说明一定问 
题。我们不应设想上面说的“普遍”一词，就一定是说大多数已婚 
男子都实行一夫多妻制。但据说也有一些民族就是这种情况。例 
如。据欣茨说，在翁东加人中，大多数的男子都各有两个妻子，也 
有不少人只有一个，还有少数人不止两个。在比属刚果的瓦雷加 

22人中，“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多妻制的，但一个丈夫拥有10来个妻子 
的情况却不常见。”®据说，在喀麦隆的班姜格人中，以及在苏丹西 
部的莫西人中，大多数男子都各有二至四个妻子。荷兰旧时的一 
位作者曾说过，在贝宁，“再穷的人也至少有10至12名妻子。”®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说，在非洲的很多民族中 ，一 夫一妻制都是 
最主要的婚姻 形式； 在某些民族中 ，一 夫一妻制甚至还是唯一的婚 
姻形式。 

中非的俾格米人似乎大多都实行一夫一妻制，虽然哈里•约 
翰斯顿爵士说，他们那里的一夫多妻制“取决于交易品的范围”。③ 
据于特罗说，坦噶尼喀的大多数巴图亚人都不实行一夫多妻制。 

23 伊图里的万布蒂人也坚决否认他们中有任何人实行一夫多妻制。 
在南非的布须曼人中，一夫多妻制则比较常见。基切勒曾于1799 
年去过那里，他说，那里的男人都有数名妻子。坎贝尔在18世纪 
上半叶看到，他们往往有四五个妻子。斯托说，尽管布须曼人的大 
多数部落都允许实行多妻制，但在有些部落中，男人从来都是只娶 
一个女人。希尔在谈到布须曼人时说，现在，“一夫多妻制的现象 
已经极为罕见了。劳埃德小姐曾询问过很多人，结果只听到一例 


① Delhaise ，Les Warega , p. 175 ， 

② Quoted by Ling Roth ，Great Benin ^ p* 37. 

③ Johnston ，Uganda Protectorate 9 p,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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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制婚姻，而另外一些调査者则没有听说一件这样的 
事。” ® 但据说，在加姆的奥因人中，每个男子平均有两个妻子，而 
且，娶五个妻子的事也并不稀罕。不过，里特冯坦的布须曼人和纳 
米布的布须曼人则是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霍屯督人中，一 
夫多妻制是被允许的，但真正实行者显然并不多见。在他们住的 M 
很多村子里，都见不到一例一夫多妻制婚姻。据说，在某些卡菲尔 
部落中，“普通已婚男子每个人平均约有三个妻子。” @ 但是在另一 
些部落中，则是一夫一妻制占了上风，大部分男子现在都只有一个 
妻子。据汉密尔顿先生了解，在安哥拉的基萨马人中，人们实行的 
是一夫一妻制。据格伦费尔说，上蒙加拉地区的蒙万迪人倾向于 
实行一夫一妻制，只有大酋长才有好几个妻子；在蒙加拉河与穆班 
吉河下游东岸之间的这一地区的班扎人“原则上也是实行一夫一 
妻制的”。③菲利普斯先生曾在刚果河下游地区做过一项社会学 
研究，他说 ：“有 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 
里，男人大多都娶有数名妻子。其实，男女两性的人数是相当的， 
这就使一夫多妻的做法无法在整个人口中普及开来。实际上，只 
有富人才能娶有多妻，而穷人则只能娶一个，甚至往往连一个都娶 
不上。” ® 普罗亚特在谈及卢安戈人时，也曾谈过这一点。他还说， 
那些能够利用特权娶有多妻的人，决不会有很多很多。托马斯先 
生在一份关于讲埃多语的诸民族的报告中指出 ，虽 然在这一地区 
的大部分地方，“除穷人之外，人们大多不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每 


山 丁 heal ， History of the Boers in South Africa, p. 19. 

② Maclean, Compendium o f Ka fir Luvl's and Customs, p. 44. 

③ Johnston , Oeorge Qren fel and the Congo , p. 676 sq, 

④ Phillips, “Lower Congo,” in Jou". Anthr. Inst, xvii.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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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已婚男子中就有两人各娶有两个妻子”，但是在索博地区，一 
夫多妻的现象则是极为罕见的。 ® 在喀麦隆北部腹地的巴利人 

25中，合法的婚姻形式是一夫一妻制。从家人权利以及继承权的角 
度来看，这一制度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实际上，男人 
还是可以娶有多妻的，虽然只能娶未婚的女奴。”而这些人是什么 
权利也没有的鲍曼说，万布圭人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中非是 
一个例外的民族，他们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即使那些做酋长 
的，也都只有一个妻子。在博戈人中，一夫多妻制仅仅是贵族和富 
人的一种奢侈品。据蒙青格尔说，在整个这一地区，有两个妻子的 
不过只有50人，而有3个妻子的更少，只有5人。同样，在东北非 
的其他一些民族中，诸如在马雷亚人中，在贝尼阿梅尔人中，一夫 
多妻制也是局限于很少的一些人之中。在埃及，据莱恩说，每20 
个已婚男子中，只有一人有两个妻子。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广 
大百姓实行的也同样是一夫一妻制。在摩洛哥的不少大村子里， 
都找不到有两个妻子的男人。只是某个有钱的人在他拥有财产的 
另一村子里可能还有一个妻子。在西撒哈拉的摩尔部落中，文森 
特不曾遇到过一个娶有多妻的人。贝尼姆扎布人和图阿雷格人也 
实仃一^夫一 * 妻制。问样，加那利群岛上的关切人也是实行一'夫一 - 
妻制，只有兰塞罗特岛的居民是例外。 

26 以上我们谈的是低等民族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在地理 

上的分布情况。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两种婚姻形式在经济文化各 


① Thomas, Anthropological Report on the Edo-speaking Peoples of Nigeria , 
i. 58. 

② Hutter, Wanderungen und Forschungen in Nord-Hinterland von Kamerun , 
p.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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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阶段上的流行程度。就我所收集的材料来看，除了某些澳 
大利亚部落和某些布须曼部落之外，任何处于低级阶段的狩猎部 
落和处于早期农业阶段（至少是其低级类型）的部落，都不曾在较 
大的规模上实行过一夫多妻制。相反，很多低级狩猎部落和初级 
农业部落都是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属于这一类的，有南美的 
某些印第安人（上文已有提及），马来半岛的土著部落，安达曼岛 
民，锡兰的维达人，马来群岛的某些部落（诸如马马克人和阿基特 
人），菲律宾群岛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尼格利陀人，少数澳大利亚部 
落（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以及中非的某些俾格米人。而在处于 
较高阶段的狩猎部落（多见于北美）中，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情况则 
要多一些，但在大多数这些部落中，也并非多见。至于排他性的一 
夫一妻制+虽然也不是没有，则甚为罕见，主要见于加利福尼亚的 
卡罗克人、尤罗克人和圭库鲁人中，如果把他们也归入这些部落的 
话。在游牧民族中，我尚未发现有哪一个是可以被看作严格实行 
一夫一妻制的。虽然与处于较高阶段的狩猎部落相比，处于较高 
阶段的农业民族经常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要多一些，但是，若与 
狩猎部落和初级农业民族相比，游牧民族和处于较高阶段的农业 
民族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情况，确实更普遍 一些。 霍布豪斯、惠勒和27 
金斯伯格三位先生也谈到过这一点。他 们说: “尽管人们一般都不 
承认一夫多妻制为良好习俗，但它的实行范围却在不断扩展，而这 
种情况在游牧民族中只不过更为明显罢了。” © 从他们所做的表格 
来看，一夫多妻制在饲养牲畜的农业民族中，要比在纯农业民族中 


① Hobhouse ， Wheeler, and Ginsberg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stitu¬ 
tions of the Simpler Peoples, An Essay in Correlation, p.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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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 常见； 在已把农业作为副业的高级牧业民族中，要比在低级游 
牧民族中更为常见。但是，应当看到，在被说成“普遍”实行一夫多 


妻制的那些事例中，非洲的牧业民族和高级农业民族（即纯农业民 


族和饲养牲畜的农业民族），要比其他地区的同类民族多得 多：前 

者在实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所有非洲民族中占84%，而 

后者在非洲以外地区的所有同类民族中则只占 3 2%。非洲民族 

与非洲以外民族的这种差异，在高级农业民族中要比在游牧民族 

中更为明显：在高级农业民族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事例在 

非洲占86%，而在非洲以外地区则为30%;在游牧民族中，这两个 

山分比分别为76%与57%。对比来看，在被说成“经常”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那些事例中，属于非洲以外高级农业民族的，要比属于非 

28 洲高级农业民族的多得多：前者在被收录的全部非非洲事例中占 

21%，而后者在被收录的非洲事例中仅占4%。在非洲以外的高 

级狩猎‘部落一一他们都在非洲以外地中，“普遍”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事例所占的百分比，略微超出同类事例在非洲以外的高 

级农业民族中所占的百 分比： 前者为33%，后者为30%。而“经 

常”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事例，在髙级狩猎部落中则要比在非洲以外 

的高级农业民族中少得多，其百分比分别为6%与21%。另一方 

面，如果我们将非洲以外的高级农业民族同非洲以外的初级农业 

民族-如同高级狩猎部落一样，初级农业民族也都在非洲以外 

地区——做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普 遍”实行一夫多妻制 

的事例，在前者中占30%，在后者中占20%;而“经常”实行一夫一 

妻制的事例在这两者中则大致相等，分别为21%与22%。这些数 

字说明，即使在非洲以外的民族中，高级农业民族也要比初级农业 

民族更爱实行一夫多妻制，虽然这一差别较之非洲高级农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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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初级农业民族的差別要小得多。同样，非洲以外的高级农业民 


族显然也比低级狩猎民族更爱实行一夫多妻制，至少在不将澳大 
利亚部落考虑在内的情况下是这样。我在这里之所以讲得这样 
细，是因为一夫多妻制在非洲高级农业民族中较之在其他地区的 
高级农业民族中更为盛行这一事实，可以为我们起到一种警示作 
用。它告诫我们，不要以为在简单民族中，一夫多妻制在经济文化 
较高阶段中的盛行，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一夫多妻制在其实行中，亦可发生某种趋向于一夫一妻制的变 
化，这主要是出于社会和性生活两方面的考虑。在某些简单民族 
中，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诸妻据说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另一些民29 
族中，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可能也有类似的平等。不过，在一 
般情况下，显然都有这样的 规定: 在诸妻之中，有一人享有较高的社 
会地位，被视为正妻。在大多数情况下，享有这一殊荣的，都是最早 
娶来的妻子。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民族或是现在，或是从前，30 
均以一夫一妻制为婚姻的主要形式，而一夫多妻制只是一种新潮， 31 
或是一种例外。据我们所知，仅在个别情况下，正妻之位不是取决 
于嫁娶之先后，而是取决于地位之高低，或是取决于谁生头一个孩3 2 
子。正妻往往都有一专用的称呼，以别于其他的妻子。据普莱费尔 
少校说，在加罗人中，正妻被叫做“吉克玛蒙，，或“吉克芒玛’，(后者意 
即“大象妻子”），而其他的妻子则被叫做“吉克 吉特” ，相当于“妾”。 
在埃罗曼加，酋长最年长的妻子叫“莱特蓬”，即“ 妻子” ，而其他妻子 
仅仅是他的“奥瓦希文”，即“女人”，甚或“诺埃特”，即“财产，，。在约 
鲁巴人中，最早娶来的妻子被叫做“伊亚勒”，即“家中的女主人”，而 
后娶来的叫“伊亚沃 '即 “商品妻子”，可能是购自市场的缘故。聪 
加人称先娶来的妻子为“大妻”，后娶来的为“小妻”。朱诺曾问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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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土著，何以要在诸妻之间做这样的区分，所得到的回 答是： “先娶 
的妻子是真正的妻子，而后娶的妻子则是贼”。 ® 即使在有些地方， 
正妻并不享有什么特权，她也或多或少是家中的主妇。正妻可以管 
其他妻子，把她们当作手下的佣人，足见其权威之大。做丈夫的想 
再娶时，也常常要征求正妻的意见，而她的否决可以具有决定性的 
33意义。关于正妻的住处，有人说她是住在正 屋里； 有人说她独住一 
处帐篷;有人说她“紧挨着主灶火住，以使其完全置于自己的掌管之 
中”。①还有人说她“在家中的住处通常都是在丈夫的一侧”。②在大 
查科草原的莫科维人中，別的妻子甚至不住在丈夫家里，而是与自 
己父母同住。在尤卡吉尔人中，做丈夫的总是与最早娶的妻子同睡 
一床，而其他妻子则在别处睡，丈夫只有在夜里才偷偷摸摸地去找 
她们。在索里亚人中，做丈夫的如果未经正妻同意而与某个年轻的 
妻子性交，就可能被罚款，至于罚多少则视情况而定。在阿萨姆的 
梅泰人中，“在多妻制家庭中，丈夫对诸妻的殷勤程度完全是依诸妻 
的先来后到而定的。正妻得到的殷勤是第二个妻子的两倍。，’不过， 
这只是规定而已，实际上，这一规定常常被人打破，在老库基人的 
某些支系中，第一个妻子有权陪丈夫呆五夜，第二个妻子可陪四夜， 
第三个妻子则陪三夜。我们还听说，在有的地方，第一个妻子享有 
较髙的待遇，可以比其他妻子得到更多的食物和礼物，而且干活儿 
也较少;不过，另一方面，她对丈夫的幸福所负的责任也最大。 在巴 
干达人中，第一个妻子要负责保管丈夫的所有偶像。在有些民族 


① Parry ，Journal of a Second Voyage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p. 528. 

② Kohl, Kitchi-Gami t p. 111 (Chippewa). 

③ Hodson, Meitheis,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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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在她对丈夫做出不忠之事以后，丈夫才能休掉她。在棉兰 
老岛的某些土著人中，丈夫去世后，他的财产要由其第一个妻子负 
责管理。还有一种办法 是：其 财产的一半归她所有，另一半归子女 
所有，而后娶的妻子则什么遗产也得不到。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况， 
后娶妻子的孩子与第一个妻子的孩子享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听说， 
在另外一些民族中，诸妻的孩子在继承权等权利上一般也没有什么 
差别。但是，更多的是相反的情况。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女或儿子 
或长子，在继承权等权利上要比后娶妻子所生的处于更优越的位 
置。有一些外国人曾问巴苏陀的酋长有多少孩子，酋长在回答中只 
提及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如果酋长说他死了妻子，那么他所指 
的即是，他已失去了真正的妻子，而此时他尚未把别的妻子提到她 
曾占有的位置上。在毛利人中，酋长的第一个妻子属于酋长家族的 
人，而且可能享有与酋长平等的地位，但第二个妻子则可能是其家 
奴。居住在多哥内地的埃维人相信，男人的第一个妻子也曾是他托 
生之前的妻子，甚至是唯一的妻子。住在沿海的埃维人有一种习 
俗: 男人所娶的第一个妻子要由其舅舅给找，而以后所娶的任何妻 
子都可由本人来找。卡萨利斯在谈及巴苏陀人时曾写 道：“ 在第一 
个妻子和后来的诸妻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大妻’（当地 
人总是这样称第一个妻子)通常都是由做父亲的给挑选的，亲戚们 
对选谁也都很感兴趣。后娶的妻子则被称为‘脚后跟’，因为她们时 
时刻刻都要比女主人矮三分。她们只是一种奢侈品，做父母的没有 
义务给儿子提供这些。” 0 我们在前面也曾说过，在有些民族中，男人 
只有娶第一个妻子时，才为女方的父亲服劳役。 


① Casalis, TheBasutos^ p. 18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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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初娶之妻与后娶之妻在地位上往往相差甚大，因此我们有 
些作者就把前者说成是唯一真正的或合法的妻子，而把后者说成是 
姘妇，还把这种一夫多妻制称为与姘居制相结合的一夫一妻制。不 
过，从很多乃至大多数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把这种婚姻形式看 
作一夫多妻制，把“姘妇”看作地位较低的妻子。如果有人所说“姘 
居制”指的并不仅仅是某段时间内男女之间的一种暧昧关系，而是 
为习俗或法律所承认的一种社会关系，那么，我想，我们还是应当把 
“姘居制”一词限定于那种仅仅含有性放纵之意的关系，而婚姻则不 
仅仅是男女间一种符合规定的性关系。不过，要把这一界限用于实 
际之中，则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所谓“姘妇”实际所处 
的地位。如果她与蓄纳她的男人住在一起并受到他的保护，而他又 
有义务养活她和他们所生的子女，那么，她就有权要求我们的社会 
36 学家把她看作是某人的妻子，而不管她在家中的地位有多低微。同 
样，如果我们听说某人除了有几个妻子之外，另有一些妾，那么，这 
实际上就是说，他的几个妻子（不是一个）比另几个地位高，而另几 
个就被叫做妾。不仅初娶之妻与后娶之妻有差别，而且后娶之妻之 
间也有差别。例如，在奴隶海岸讲埃维语的民族中，第一个妻子被 
叫做“首妻”，她主管家中的一切内务，做丈夫的也找她商量事情。 
第二个妻子是第一个妻子的助手。至于再以后娶来的妻子，则统统 
划归一类。除了“妻子”之外，还有妾，这些人通常都是女奴，其地位 
只比第三、第四及以后诸妻稍低一点。 

在上面所讲到的事例中，只有少数几个提到，初娶之妻的较高 
地位也包括了在性生活上的某些特权。但我们更多地听到的，还 
是丈夫与诸妻轮流同居的习俗。在加勒比人中，做丈夫的轮流到 
每个妻子的小屋里住1个月。据达尔文说，在智利的印第安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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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酋长轮流与每个妻子同住一周。在巴武马人中，“如果一个男 
人有不止一个女人，他就同其中的每个人各住4天。假如他对哪 
个妻子情意绵绵，在她那里住过了头，别的妻子就会指责他践踏了 
规矩在卡菲尔人中，也有一条古老的习惯法，要求娶有多妻的37 
丈夫在每个妻子那里连续住上3天3夜。古兰经规定，做丈夫的 
应对诸妻不偏不倚。至于理论上规定的和实际上所做的是否相 
符，则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不难猜想，在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在某 
段时间内，诸妻之中总会有一人最受宠爱。 

据舒斯特说，在喀麦隆班姜格人的一夫多妻制婚姻中，总有两 
个女人显得格外突出 ：一个 是初娶之妻，她负责管理其他妻子，还 
享有其他某些 特权； 另一个则是宠爱之妻，做丈夫的通常都是和她 
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在巴干达人中，只有首娶之妻才享有明确的 
特权，但是，“在很多家庭中，宠妻总是整天戴着某种特别的首饰。 

有的地方，这种首饰就是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铃铛。” © 在布哈拉， 

富人一般都娶有2至4个妻子，但在诸妻之中，往往有一人倍受丈 
夫恩宠。在科里亚克人的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做丈夫的大多也都 
同样是独宠一人，而其他的妻子则主要是给丈夫干活儿。据说，在 
奥马哈印第安人中，每当分队出去打猎时，做丈夫的都要把他最宠 
爱的妻子带在身边。在阿帕切人中，酋长“想娶多少女人，就可以 
娶多少女人，但是，在诸妻之中，他最宠爱的只有1人”。③有的地 
方，丈夫最宠爱的是生育最多、所生子女又最健康的妻子。而据吉 38 


① Cunningham, Uganda , p. 141. 

② Feikin，“Notes on the Waganda Tribe of Central Africain Proceed, Roy. 
Soc Edinburgh , xiii, 757. 

③ Schoolcraft» Archives of Aboriginal i^noivledy v.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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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说，在华盛顿州西部和俄勒冈州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做丈夫 
的通常是和初娶之妻住在一起，至少是在他对后娶之妻的兴趣淡 
薄之后。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谁现在具有最大的性吸引力，谁就 
能博得丈夫的一时之宠。莱恩在谈到现代埃及人时， 曾说： “妻妾 
中最具美貌者，往往就是丈夫一时所最宠爱者”，虽说在很多情况 
下，丈夫持续宠爱的并不是最美貌者。 ® 有一位阿拉伯酋长曾对 
塞缪尔•贝克爵 士说： “我有4个妻子。其中一个老了，我又换了 
一个年轻的。就是这4个（说着，他用手杖在沙地上划出4条道 
子）。她们一个管打水，一个管磨玉米，一个管做面包。最后这个 
不怎么干活儿，因为她是最年轻的，是我最宠爱的。” ® 我们在后面 
还会 讲到： 当初娶之妻变老之后，做丈夫的往往又会娶来一个年轻 
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性关系就与一夫一妻制 
颇有些类似，虽然初娶之妻年老之后，仍是家中的主妇。 

在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中，大都可见到一夫多妻制或与真正 
的一夫多妻制难以区别的某种纳妾制。在古代墨西哥人、马雅人、 
奇布査人和秘鲁人中，一夫多妻制都是被允许的，虽然实行者可能 
大多是富人。在他们的这种婚姻制度中，初娶之妻要比后娶之妻 
地位高，或者说 ，一 个男人虽然只有一个“真正合法的 妻子” ，但却 
39 可以随意娶有不太合法的妻子，可以随意纳妾。而“二等妻子，，及 
其所生子女均不能继承财产，至少在墨西哥是这样。在墨西哥，父 
亲在给儿子的劝诫中甚至明确宣 布：上 帝为了让人传宗接代 ，训令 


① Lan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 i. 253 sq. n. 5. 

② Baker, Nile Tributaries of Abyssinia ■, p. 265. 

976 



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在尼加拉瓜，严格的司法意义上的重 
婚，要受到流放和没收财产的惩罚。 

在中国，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正妻之外，有的人还有妾，这也是 
法律所允许的。但是，法律 规定： 正妻在世期间，丈夫不得另外正 
式娶妻。妻对妾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例如，不经特许，妾甚至不能 
坐在妻面前。妻对夫所用的称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丈夫”，而妾 
只能称他为“老爷”。一般来说，那些不曾裹脚、出身低微的女人， 
多是女奴或妾，而妻则几乎总是裹着小脚的女人，当然，鞑靼妇人 
属于例外。妻不可被降为妾，而只要妻尚在世，妾亦不可被升为 
妻。刑法规定，如有前一种情况，要打100 大板； 如有后一种情况， 
要打90大板。至于所生子女的合法性问题，则不取决于其母是妻 
还是妾，而取决于她是否已为这个男子的家庭所接受。我们对纳 40 
妾制在中国的实行范围很难猜测，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 
在劳动人民中，显然很难看到哪个男人娶有两个女人，而商人、官 
员、地主以及生活状况比较优越的人，则往往纳有一个或更多的 
妾。据韦尔斯•威廉斯估计，在这些人中，纳妾者约有2/5。中国 
有良知的人在心底里显然都是反对纳妾的。在朝鲜，做官的人除 
了在家娶有数名妻子之外，甚至在“衙门”里还必须依照习俗蓄有 
数名妾。在日本，中国式的纳妾制也曾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存在于 
社会，直至1880年刑法颁布之后才被废除。但是，“这种形成已久 
的习俗至今仍未完全绝迹。” 0 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对妻妾 
均给予二等亲的 地位； 此外，庶出子女在法律上也享有同嫡亲子女 


① Nakajima, “Marriage (Japanese and Korean)，” in Hastings,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 viii.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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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的权利。 

在古埃及，一夫多妻制似乎是被允许的， 但实行 者很少。不 
过，重婚现象在王族之中却时有发生。例如，拉美西斯二世已有两 
个大“王后”，而当他与赫梯国王订立和约之后，又把那位国王的女 
41儿带回埃及，作为妻子。法老们都是妻妾成群的，而具有相当规模 
的纳妾制也未必局限于王室之中，虽然我们在这一点上知道得很 
少。艾伦 • 加德纳博士曾对我谈到，埃及非王族中实行一夫多妻 
制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有一个贵族在谈到其父亲、母亲、妻子和 
儿女时，用的都是复数。在未出版的纸莎草文献“梅耶 ” （Papyms 
Mayer ) 中，有一段记载显示，某个叫“普罗”的“监护人”同时娶有 
两个妻子，记载中称她们为某件诉讼案中的见证人。 

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规 定：婚 姻应为一夫一妻制。但是， 
“男子娶妻之后，如果妻子疾病缠身，”则该男子还可再娶第二个妻 
子。 ® 根据约翰斯的译本，“如果某个男子娶了一个出家女（即在 
寺庙中侍奉于圣事的女子），如果这名女子不能为他生儿育女而他 
又有意另娶一妾，那么，该男子可以娶之”，但他不得使妾得到与妻 
平等的地位。 ® 而根据温克勒的译本，此段所指的是任何不能生 
育的妻子，不独出家者为然。在汉穆拉比时代，奴妾制很是流行， 
而如果女奴已为主人生儿育女，主人就不得将其出卖。另一方面， 
在希伯来人中，男子在任何情况下均可娶有多妻，诸妻在法律地位 
上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妻与奴妾有所区别。《摩西五经》中曾讲到 
转房婚之事，这实际上就规定了一种第二婚姻 ，即： 一个男子无论 


① Code o f Laxvs promulgated by Hammurabi ， trans. by Johns, § 148, p. 29. 

② Johns' translation, § 145, p. 2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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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有妻室，只要寡嫂尚无后嗣，他就必须娶之为妻。有人曾根42 
据《创世记》和《箴言》中的某些段落以及《雅歌》中的一般倾向，认 
为一夫一妻制乃是圣经中的理想。但是，《申命记》中曾假设过人 
有二妻的情况，而《出埃及记》中所定的规则则将女奴成为其主人 
或主人之子的妾视为自然之事。《塔木德》法典中的条文也常常提 
及一男与数女结婚的情况。不过，在古代以色列人中，正如在其他 
许多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一样，大多数人实行的还是一夫一 
妻制。而且，他们在经过流亡以后 ，一 夫多妻制可能已成为极个別 
的现象。至于一个男子究竟可以娶多少妻子，古时并无限制。我 
们从圣经中可以了解到，所罗门“有妻子七百，都是 公主； 还有妃嫔 
三 百”；①罗伯安“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 ，。② 但据说在《塔木德》 
中，“贤者曾有忠言，男子娶妻，以四人为限。”@在欧洲的犹太人 
中，一夫多妻制直至中世纪时仍在实行，而居住在伊斯兰教国家的 
犹太人，至今还有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直至11世纪初期在沃尔姆 
斯召开拉比会议时，犹太教才有明文禁止一夫多妻制。这一禁令 
最初是针对住在德国以及法国北部的犹太人做出的，但后来渐为 43 
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所采纳。但是，在犹太人的婚姻法中，还保留了 
很多一夫多妻制合法存在时所订的条款。 

在阿拉伯，穆罕默德曾做出 规定： 一个男子拥有的合法妻子不 
得超过四人，但奴妾的人数则不受限制，尽可占有。至于先知本 
人，娶多少妻子都是可以的。在实行多妻制的地方 ，一 般都是以先 
娶之妻的地位为最高，被称为“大夫人，，。但是，诸妻所生子女在继 


① 《圣经 • 列王纪上 》 ，第]1章第3 节、 

② 《圣经 • 历代志下》•第11章第21节。 
Hughes , Dictio/iary o f Islam , p .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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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权上并无区分，妻与奴妾所生子女在这方面亦无区分，只要主人 
承认孩子是自己的。事实上，在穆斯林国家，大多数男子过的都是 
一夫一妻制的生活。非洲是这样 ，亚 洲也是这样。据麦格雷戈上 
校说，在波斯，只有2%的男子娶有多妻。在印度的穆斯林中，每 
1 000名丈夫有1 021名妻子。这就是说，在每1 000名已婚男子中， 
即便没有人娶有两名以上的妻子，除去21人各娶两妻之外，其他 
所有人也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阿米尔 • 阿里曾说 过:“ 很多受 
过教育、精通祖先历史并能把它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的人， 
对一夫多妻制的做法都不赞成，甚至怀有一种厌恶之心在穆 
斯林中，特别是在穆尔太齐赖派之中，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认为一夫 
44多妻制是完全非法的。早在回历第3世纪，在哈里发马蒙统治时 
期，最早的一批穆尔太齐赖派神学家就曾教导信徒，已制定的《古 
兰经》法律要向人们灌输的是一夫一妻制的思想。很多人都对这 
一事实加以 强调： 《古兰经》中确有允许男子同时娶有4妻的条文， 
但在这一条文之后，紧跟着就有一句话——“如果你担心你不能做 
到不偏不倚，那你就只能娶一个。”有人争辩说，娶有多妻的普通百 
姓不可能全都做到对诸妻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既然如此，就应考 
虑让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的 法律， 

在大多数所谓“雅利安”民族中，一夫多妻制都曾被允许实行。 
希罗多德在谈到古波斯人时写 道：“ 他们每个人都娶有好几个妻 
子，至于纳的妾，就更多了。” ® 但是，普通百姓恐怕就不是这种情 
况。而且，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诸妻中似应有一人是主妻。在 


① Ameer Ali , Mahommedan Lazv , ii. 25. 

② Ameer Ali, Mahommedan Lav:, ii. 24. 

③ Herodotus ； i.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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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古经》中，既没有明文谈及一夫一妻制，也没有明文谈及一夫 
多妻制。盖格由此得出结论说，信奉《波斯古经》的地区并不禁止 
一夫多妻制。其理由是，假如真的禁止的话——这与我们所了解 
的伊朗其他地区的婚俗显然是相反的，那么，就显然会有反对一夫 
多妻制的条文。印度的拜火教徒现已禁止重婚，但在半个世纪之 
前，一夫二妻制在他们那里是很盛行的。 

一夫多妻制也实行于吠陀时代的印度人之中，这一点从《梨俱 45 
吠陀》等经籍的很多段落中均可得到清楚的证明。但是 ，一 夫多妻 
制可能只限于王公显贵，而一夫一妻制则被认为是普通的、自然的 
婚姻形式。《吠陀》中有一首赞美诗，歌颂的是双马童的成双成对 
性。诗中将这一对神与人世间成双成对的诸多事物，包括恩爱夫 
妻以及能够发出美妙声音的上下唇， 一一 做了比附。齐默尔的看 
法是： 一夫多妻制在《梨俱吠陀》时代正处于衰亡之中，而一夫一妻 
制正在起而代之。但是，并没有证据表 明：在 这之前，实行一夫多 
妻制的人要比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人多。至于当国王的 ，一 般都说 
他有 4 个妻子，分 别是： mahisi ， 即天意之属，或者说是“元配， 
parivrkti ， 即无后者，后被 休弃； vavata ， B 卩最受宠 爱者； 以及 pala - 
gali ， 有人解释说她是八大臣中最末一位大臣的女儿。不过，诸妻 
之中，元配似乎是地位最高的，虽然另外几个也并非只是妾。印度 
教的各种法典虽然对男子娶妻的数目都没有做过限制，但往往也 
显 ZTC 岀某种一夫一妻制的偏向。阿帕斯坦巴就曾说过，如果做妻 
子的愿意并能够履行其宗教职责，而且又生有男孩，那么，做丈夫 
的就不应另娶。《摩奴法典》中也有这样的箴言 ：“相 互忠贞，白头 46 
到老”，这应被视为对夫妻间最高准则的概括。初婚总是被赋予一 
种格外神圣的意义，因为初婚的缔结乃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而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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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元配之妻应与丈夫属于同一种姓。她 
的地位高于其他妻子，她所生的长子也高于其半血亲的兄弟。在 
宗教仪式中，她可以坐在丈夫身边。丈夫去世时，她若无子，亦可 
领养一子。今天，尽管印度教的法律并不限制一夫多妻的做法，但 
除元配未能生养儿子、患有不治之症或身体虚弱不堪等特殊原因 
之外，大多数种姓都反对其成员实行一夫多妻制。而在这些情况 
下，男子要想再娶，一般还要事先得到种姓中潘查耶特（五人长老 
会）的同意。佛教徒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根据《印度帝国地理概 
况》的统计，在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中，每1 000名已婚男子分别娶有 
1 008名和1 007名妻子。这里还应再提一点 ：富有 的印度教徒纳 
妾，是一种为人们认可的做法。传承经籍 （ SmritLs ) 允许男子在诸 
47 妻之外再行纳妾，妾与妻的区别在于纳妾没有一定的手续，而且， 
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丈夫的继承人。但是，丈夫死后，妾可 
得到其兄弟的抚养。至于妾若与丈夫的兄弟发生性关系，则被视 
为通奸。 

一夫多妻制也曾出现于古代斯拉夫人之中，不过一般而言，只 
有达官显贵醉心于此。关于俄罗斯的异教徒，尤尔斯说，在王子的 
诸多王妃中，有一人是地位较高的。从12彳9年开始，普鲁士人才 
废止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在某些南部斯拉夫人中，至今 
仍允许实行重婚，条件是妻子不育或精神不正常。在保加利亚，据 
说此类情况下的重婚现象也很多见，人们称第二个妻子为“替补”。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不仅国王沉溺于佳丽之间，就是普通百 

姓也可以娶有数名合法妻子，还可以任意纳妾。据塔西陀说，在西 

曰耳曼人中，只有少数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才能娶有多妻。在盎格 

鲁一撒克逊人中，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曾存在过一夫多妻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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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一些律书上都有禁止一夫多妻制的规定，由此看来，这 
样的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在古代爱尔兰人中，一般的习俗是 一 4 S 
夫一妻制，但我们有时也会发现，某个国王或首领娶有两个妻子。 
有人曾推测，古代高卢也实行一夫多妻制或纳妾制。但是，这很可 
能由于凯撒在某段叙述中用了 uxores (妻子们） 一 词而引出的一 
种误会。实际上，他用这个复数词仅仅是为了与另一个复数词 viri 
(男人们）相对应。古代威尔士的法律是禁止一夫多妻制的。 

在荷马史诗中，真正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似乎只有普里阿摩斯， 
不过他是特洛伊人。据历史传说，斯巴达国王河那克桑德里戴斯 
的第一个妻子没有子女，国王又拒绝与她离婚，于是，在五长官的 
建议下，国王娶了第二个妻子。但这样做是“同斯巴达的习俗完全 
抵触的”。①的确，斯巴达的任何其他一个人都不会被允许这样 
做。以前确有记载说，阿里司通国王已有过两个妻子，后来又娶了 
第三个。但是，史籍并没有说他是同时娶有这几个妻子的。在希 
腊，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婚姻形式，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 
疑问。赫鲁扎曾 指出： 雅典的法律并未对一夫多妻制加以明确禁 
止，而且，这种事在雅典也确曾有之，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雅典人 
可同时娶有多名合法妻子。相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相信： 第二次 
婚姻的有效性是以第一次婚姻的解除为前提的•，无论如何，娶第二 49 
个妻子被视为对第一个妻子的一种冒犯，这就可能给第一个妻子 
以解除婚姻的权利。但是，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一夫二妻制也可能 
在公元前411至403年的几年间在雅典成为合法的婚姻形式。 

() •米勒指出，在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曾通过 了一项 法律，允许已 


① Herodotus f v. 3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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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男子再娶一个妻子，其目的在于增加人口，因为当时人口锐减， 
很多少女都找不到对象。但是，在民主制恢复之后，这一'规定就被 
废除了。至于纳妾制，则存在于雅典的各个时期，而且几乎不受舆 
论的指责。但是纳妾制显然有别于正式婚姻 ：纳妾 制并未给予妾 
以任何权利，而且妾所生的子女还被视为私生子。法律几乎不对 
纳妾制加以注意，只有一个例外 ，即： 如有人对某男子的妻或妾有 
明显犯罪行为，该男子发现后可将犯罪者杀死而免受任何惩罚。 

罗马的婚姻制度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已婚者缔结的第二次 
婚姻是无效的，只是在共和国时期以及在帝国早期，这种婚姻并不 
受惩罚。最早对重婚加以 运处的 是戴克里先。有妇之夫与有夫之 
妇的私通，至共和国末期已非罕见之事，但到后来，这种关系并不 
5() 被视为合法的纳妾制。根据保罗的规定，已婚男子不得同时纳妾。 
但法律并未要求人们对婚姻忠诚。罗马人把通奸定义为男子同有 
夫之妇的性关系，而已婚男子同未婚女子的性关系则不被视为通 
奸。 


考虑到一夫一妻制曾作为唯一合法的婚姻形式盛行于希腊和 

罗马，因此，不能说强制性的一夫一妻制是由基督教带到西方世界 

的。诚然，《新约全书》曾把一夫一妻制定为正常的或理想的婚姻 

形式，但它并没有明确禁止一夫多妻制，只是对主教和助祭有此禁 

规。有人曾争辩说，早期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都是普遍实行一夫一 

妻制的，因此早期基督教传播者便没有必要再去谴责一夫多妻制。 

但是，犹太人的情况显然就不是这样。在基督教时代初期，一夫多 

妻制仍是犹太人所允许的，也是为他们所实行的。有些神父曾指 

责犹太教士耽于声色，但教会在最初几百年间举行的会议中都不 

曾反对过一夫多妻制。有的国家，自异教时代起，国王就一直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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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制，教会对此也未加以阻止。 6 世纪中叶，爱尔兰国王迪 
尔梅德就娶有二后二妃。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也往往实行多妻制。 
查理大帝亦有两后多妃。他制定的一项法律还似乎透露出这样一 
种 情况： 即使在教士中，也有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后来，黑森的菲 
利浦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 • 威廉二世也都有过重婚，且得到路 
德派教士的批准。路德本人就曾批准过菲利浦的重婚，梅兰希顿 
也批准过。路德在很多场合提到一夫多妻制时，态度都很宽容。 
上帝也不曾禁止过一夫多妻制。即使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完美基 
督徒”，也娶有两个妻子。诚然，上帝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允 
许《旧约》中的某些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而一个基督徒要想效法 
这些先人，也就必须表明自己的处境与他们相似。不过 ，一 夫多妻 
制无疑还是比离婚可取。1650年，即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 
不久，鉴于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人口锐减状况，纽伦堡的法兰克县 
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从此以后每个男子可娶两名妻子。某 
些基督教派甚至不遗余力地提倡一夫多妻制^ 1531年，再洗礼派 
公开在明斯特宣扬，谁要想做 一 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必须娶有多 
妻。至于摩门教派，正如世人所知，则视一夫多妻制为神创立的制 
度。理 查德. 伯顿爵士说，在摩门教派中，如同在实行一夫多妻制 

的一般群体中一样，初娶之妻乃是正妻，可用丈夫的姓，亦可袭用 
丈夫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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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二十 n ■ 

一夫一鼸制与一夫多饔制（缍) 


我们在前面已就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情况做了综述。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解释这两种婚姻形式。为什么有的民族实行一 
夫多妻制，而有的民族则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同是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民族，为什么在有的民族中，一夫多妻制的出现率较髙或 
娶妻较多，而在有的民族中出现率则较低或娶妻较少？对这些问 
题，我们很难做出巨细无遗的回答。不过，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说 
明：有 些情况容易导致一夫多妻制，而有些情况又容易导致一夫一 
妻制。男女两性的人口比例，显然就是对婚姻形式产生很大影响 
的一个因素。 

有人曾断言，一夫一妻制乃是人类婚姻的自然形式，其理由 
是，男女两性的人数几乎相等。但是，这种推断是靠不住的。男女 
两性的比例在不同民族中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民族，男女人数大体 相等； 有的民族则是男多 于女； 还有的民 
族又是女多于男。可以肯定 地讲： 导致一夫多妻制的一个原因，往 
往就在于婚龄女子太多；而导致一夫一妻制的一个原因，又往往是 
婚龄女子相对较少。 

我们对南美印第安人的男女比例所知甚少，只是知道他们一 
般不大实行一夫多妻制。布里奇斯先生曾从火地岛给我写过信。 

53 他说，在那里，一夫多妻制“在有的地区甚为罕见，在有的地区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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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但无论在什么地区都不普遍”。关于那里的雅甘人， 他说: 
“有几次，成百上千的土著人聚集到了一起，我趁机对他们做过几 
次人口统计，每次都发现男女人口相等或基本相等。……他们那 
里没有大的战争，但械斗之事经常发生，而妇女也同男子一样积极 
参战，其结果是，妇女的伤亡情况也同男子差不多，甚至更严重。” 
在潘帕人中，这是罗萨斯的高乔人常对他们发动恐怖的战争。妇 
女在人口上只占少数，据阿萨拉说，在瓜纳人中，男性比女性多出 
很多； 而在瓜拉尼人中，每13个男子中有14个妇女。据 V . 马蒂 
乌斯说，在巴西的印第安人中，男女比例因地而异，有的村子男性 
较多，而有的村子则是女性较多。据说，有的地方实行一夫多妻制 
就与女性较多有关。格拉布先生在谈到巴拉圭查科地区的伦瓜人 
时曾 说:“ 一夫多妻制并不是这支印第安人的自然本能。一夫多妻 
制只见于那些饱受战争摧残，因而男子人数大减、女性人数大大超 
过男性的部落。……但是，当男女人数恢复平衡以后，一夫多妻制 
也就渐渐中止了。……实行一夫多妻制的部落居住在西南边区， 
他们身强体壮，具有一种好战的本能。”①莫利纳曾谈及，富有的阿 
劳坎人都娶有很多的妻子。他说，那里并没有“因女性不足而产生 
任何不便，因为当地女性人口大大多于男性。凡是允许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地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 ②沙凡扬 写道： “女性的人数 
超出男性之后，就会出现一夫多妻制。，，③ 


一般说来，北美印第安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广泛程度，要比南 
美印第安人大一些。而在很多北美印第安人中，也是女性多于男 


① Grubb, An Unknown People , p. 215 sg. 

② Molina ，The Geographical , Natural, and Civil History of ChUi ， ii. 116 . 

③ Chaffanjon，h €t Lb C<jum T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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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人曾在1832年对克里克人做过人口调查，调查显示，男性共 
有6 555人，女性共有7 142人。同年，还对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 
歇根湖、密西西比河上游等地区的印第安人口做过调查，调査显示， 
包括儿童在内，当地共有男性3 144人，女性3 571人。1851年，达 
特博士也对俄勒冈的内兹佩尔塞人做过一次人口调查，查得男性 
698人，女性1 182人。在最后提到的那支印第安人中，一夫多妻制 
相当盛行。此外还有一些部落，其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更为突出。 
卡特 林说: “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所有印第安民族总是不断地与邻 
近的部落发生战事，……很多武士都被杀死了，乃至在很多部落中， 
男女比例都已降至1 : 2,甚或1 : 3。”①在阿帕切人中，有一位年长 
的武士，被当地人尊为智者，他曾告诉克雷莫尼，从前，他们也认为 
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是最得体的，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伤亡，也由 
于其他一些原因，“男性的人数大为减少，于是，人们认定，应当对这 
种婚姻习俗进行修改了。” @ 据说，在塞里人中，“部落人口以女性为 
主，于是，一夫多妻制也就自然而然地流行开了。” @ 另一方面，据说 
在上加利福尼亚人以及卢乔人中，则是女性比男性少。 

在爱斯基摩人的某些部落中，由于男性的死亡率较高，因而女 
性人数较多。萨瑟兰博士调查了 109名爱斯基摩人，发现其平均 
年龄为将近22岁，其中女性为 24. 5岁，男性为 19. 3岁。男子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在雨雪中、在严寒中度过的，很多人还被 
淹死。由于这样的生活方式，男性中很少有活到50 岁的； 而很多 


① Catlin ,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ners T Customs ， and Condition of the North Ameri¬ 
can Indians , i. 119. 

② Cremony, Li fe among the Apaches^ p. 249. 

③ McGee, “Seri Indians，” in A 肌 Rep, Bur. Ethn. vol. xvii. pt. i.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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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却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样一种情况很自然地会导致一夫多妻 
制。在伊维利克人和基尼佩图人中，一半以上的已婚男子都娶有 
两个妻子，其原因就在于那里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而在内奇利 
克人中，则没有女多男少的情况.而且未婚男青年相对较多，因此 
只有少数男子娶有两个妻子。据靠近这一部落的人讲，在该部落 
的儿童中，男童很多，女童甚少，因为女婴一生下来，就有很多被溺 
杀了。在格陵兰西部的伊塔人中，也没有女多男少的情况。他们 
没有船只，也没有什么生计可做，而作为一种补偿，他们也很少出 
没于狂风恶浪之中。其结果是，那里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坎 
伯兰湾的爰斯基摩人中，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而“目前这种女性较 
少的状况使得一夫多妻制成了一种只能供富人享用的奢侈品。”① 
189 7 年，贡达蒂和博戈拉斯对楚克奇人做过一次人口调查。据统 
计，在沿海楚克奇人中，女性人口是男性的108%;在驯鹿楚克奇 
人中，是101%;在整个部落中，这一百分比为102%。沿海楚克奇 
人与驯鹿楚克奇人之所以在男女比例上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前 
者在出猎中所遇到的风险要大得多。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在沿56 
海楚克奇人中，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很少。考虑到他们中的女性 
人口并没有超出男性太多，因此出现这一情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了。但是，驯鹿楚克奇人的男女总体比例却无法说明何以在有的 
地方，全部婚姻中的1/3以上都是一夫多妻制。至于一 1 夫多妻制 
在雅库特人中的衰亡，则有这样两个原因 ：一是 财产越来越少，而 
聘礼却居高不下；二是女童较少受到照管，因而其死亡率要比男童 
高。 


① Kumlien ,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rctic America , p. 1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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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达曼群岛的布莱尔港，女性人数较少。据说，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几乎没有什么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尼科巴岛的居民中， 
也有这种情况。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锡兰的维达人、马六甲的劳特 
人、苏门答腊的阿基特人，以及在大体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库布人， 
男性人口据说都超出女性。在苏门答腊的其他地方，男女人数大 
致相等，而在沙捞越，则是女性比男性少。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这 
两个地方都不大实行一夫多妻制。威廉海岸的西亚隆是一个例 
外，那里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是因为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出很 
多。而在雅宾人中，由于女性在人口上仅比男性稍稍多出一点，因 
此据说大部分男子都只有一个妻子。一夫一妻制在新喀里多尼亚 
的盛行，也被归因于相似的情况。而据蒙塞隆说，那里的男性甚至 
比女性还多。在太平洋的很多群岛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男性人口 
多于女性的情况。英格利斯先生曾去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阿内蒂乌 
姆岛沿岸传教^他说，在1876年，当地共有男性人口 446人，其中 
未婚者有277 人； 女性人口总共只有267人，其中未婚女性只有 
98人，全部人口都自称是基督徒。斯派泽先生在同一群岛的奥尔 
里岛发现，女性的人口只相当于男性的1/4左右。他说，造成男女 
比例失调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地有一恶习：酋长死后，其诸多妻子即 
被统统 杀死； 更为糟糕的是，岛上的大多数年轻女子又往往都被酋 
长们所占有。不过，这一习俗现已不大实行了。据埃尔顿先生讲， 
在所罗门群岛的某些岛屿上，“尤其是在乌吉岛和圣克里斯托瓦尔 
岛，男性都要比女性多”。①据图恩瓦尔德博士说，布因地区也有 
这种情况。1912年，有人在新不列颠的加泽尔半岛沿岸做过一次 


① Elton, in Jour, Anthr. Inst. xvii. 94. 



人口调查，调査显示，共有男性 1 510人，女性1 266人^上一世纪 
中叶，汤姆森曾说过，在新西兰，每个村子中的男性都比女性多。 
那时，溺杀婴儿的事还比较罕见，但据说儿童经常因缺少适当的照 
顾而夭折；至于女童，因为不像男童那样被人看重，夭折的就更多 
了。1881年和1886年对毛利人进行的两次人口调查显示，每 
1 000名女性分别对应于1 235名和1 169名男性。户籍官还从调58 
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毛 利人中，成年女性的死亡率要比成年男 
性高得多。另一方面，据科伦索说，由于毛利人战事频仍，很多男 
子不断战死沙场，因此，一夫多妻制并未造成婚龄男女的比例失 
调。传教士埃利斯说，他刚到塔希提时，每个女性对应有四五个男 
性。他还说，是溺杀女婴的做法致使女性人数减少的，痒种情况在 
塔希提以及其他一些群岛上都有。据库克和拉比鲁兹估计，在复 
活节岛，男性的人数是女性的两倍。1868年，当 H . M . S . “托帕 
斯”到该岛访问时，岛上只剩下大约900人，其中2/3为男性。 
1872年，拉弗洛尔探险队到来时，发现岛上共有275名居民，其中 
只有55名女性。十年之后，盖斯勒查得有男子67人、妇女39人、 
儿童 M 人。据说，溺杀婴儿的事在该岛一直是极为罕见的，但外 
来的劫掠者却时常来到这里，将大批居民 掠走； 此外，来自智利和 
塔希提的耶稣会会员也带走过一些人。1911年，该岛的居民降至 
228人，男女各占一半。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一夫一妻制在太平洋 
的很多岛上都很盛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男多女少的人 
口状况。正是这一状况导致了强制性的一夫一妻制在复活节岛的59 
实行。在那里，即使是一些头人，也只能娶一个妻子。 

在非洲，我们极少听说哪个民族中有男多于女的情况。但是， 

安哥拉的基萨马人就是这样一个部落。他们是非洲少数几个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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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制的民族之一。在英属东非瓦波科莫人居住的一些较小 

的村落里，村民多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是因为索马里人和斯瓦希里 

人常对这里进行袭击，因而当地的女性很少。不过，在非洲的很多 

民族中，都是女性多于男性，而这一事实将有助于解释一夫多妻制 

在非洲的盛行。埃利斯说，据马达加斯加的一些传教士估计，由于 

战争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在各省的自由民中，每 三至 五名女性才对 

应有一名男性。在卡拉哈里沙漠布须曼人的一个支系——奥因人 

中，有些人很热衷于实行一夫多妻制，而那里的人口状况也是女性 

多于男性。就整个布须曼人的情况而言，希尔曾谈过这样一种看 

法： 该民族中的男女比例状况使他们以实行一夫多妻制为主，实行 

一夫一妻制为辅。在很大程度上，卡菲尔人的一夫多妻制乃是连 

续不断的血亲复仇和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复仇和战争使得女 

性人口大大多于男性。但是现在，死于战争中的男性已经大为减 

少了，一夫多妻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在聪加人中，一夫多妻制的 

兴起乃是受到贡古尼亚纳战争的影响，因为战争使男性的人数大 

如为 减少。据说，在北罗得西亚的阿温巴人中，女性人口更是多于男 

性，因为当地有在战争中不加害于女人的习俗，而女多于男的结果 

则是一夫多妻制。沃德先生在谈到中非人，特别是谈到刚果人时， 

曾指出，由于有很多男子死于连绵不断的部落间仇杀，因此女性人 

口普遍大大超出男性。据说，在费尔南多波岛的埃迪亚人中，在谷 

物海岸的克鲁人中，在黄金海岸的黑人中，在拉图卡人中，在坦噶 

尼喀西部的瓦古拉人中，以及在瓦泰塔人中，女性都比男性多。 

1872年在拉各斯所做的一项人口调査显示，在非洲本地人中，共 

有27 774名男性和32 353名女性^莱恩少校在蒂马尼地区的马 

布恩做过一次调査，发现每三名妇女中才有一名男子。据霍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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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在班图卡维龙多人中，“女性人口超出了男性，大约每三四 
个女性中才有一名男性。” ® 费尔金博士说，在巴干达人中，男女人 
口比例约为 U 3. 5。罗斯托先生也说，有些年长的巴干达人告诉 
他，足足三个女性中才有一个男性。 


正如以上援引的材料所显示的那样，在很多民族中，女性的人 
口都超出了男性。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男子的死亡率较高。 
这与他们为维持生计而必须面对的危险生活有关，但更主要的，是^ 
由战争的毁灭性影响所造成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其他 
民族中输人了女性人口。莱顿 • 威尔逊 说过： “为了向阿散蒂提供 
他们所需的女性，周边地区就必须把本地的女性大量输出，而阿散 
蒂出生的女性却从未输出到周边地区来弥补这些地区的损失。”同 
样，在几内亚南部，只有沿海地区的女性人口超过男性，而那里的 
男人是靠丛林部落的女人才得以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费尔金博 
士说，在巴干达人中，女性人口之所以大大超出男性，有三个方面 
的原因：第一，经常有一些妇女作为战俘被带人该地区；第二，有很 
多男子死于 战争； 第三，当地女性的出生率高于男性。费尔金博士 
认为，最后提到的这个原因非常重要。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看， 
这似乎还是输入异族女性的结果。这是因为，人们发 现：主 要是在 
外来妇女所生的孩子中，女婴比例 较高； 而纯巴干达妇女所生的女 
婴仅比男婴略多一点。这些有趣的情况，我们在后面还会加以详 
细的讨论。 ® 关于巴干达人的情况，罗斯科先生也曾援引当地某 


① Hobley ，Eastertt Uganda y p, 18. 

② Wilson, Western Africa-, pp. 181 , 266. 

③ Infra ^ p. 17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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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长者的 话说： “这里出生的女孩比男孩多。” ©关 于另一支班图 
人——乌干达西北方的班尼奥罗人，他这样写 道：“ 女孩的出生率 
似乎比男孩高。阿特利小姐在那里询问了 27位母亲，她们共生了 
62 101个孩子，其中60名是女孩，41名是男孩。” @ 这项调查的规模 
如果再大一点就好了。据艾敏帕夏说，在芒贝图地区，“女孩的出 
生率要比男孩高得多。”@据察赫说，在“德属东非”的孔德人中，男 
女儿童的比例明显失调，男孩少，女孩多。富勒波恩还补充了一个 
情况，即 ：那里 并没有溺婴的习俗。毛焦尔说，在金本达人中，“女 
孩的人数远远超出了男孩。” ® 麦考尔 • 希尔先生曾对南部班图人 
中男女两性的出生率是否相同表示过疑问。他指出，1904年有人 
曾在好望角殖民地做过一次人口调查。当时，战争对班图族居民 
. 的影响早就已经消失了。调查显示 ：男性 人口为692 728人，女性 
为732 059人，也就是说，男女两性的比例差不多为100:106^而 
另一方面， M . 朱诺在谈到南非东海岸的聪加人时，则说，在正常 
情况下，班图诸部落的女性人数并不比男性多。，，⑤关于英属东非 
的阿基库尤人，劳特利奇夫妇写 道：“ 这些调查得以证实了人们的 
一种很自然的预想，即男女两性的出生率是大致相等的。”但是，这 
对夫妇又说，很难对家庭人口的规模做出比较准确的统计。 © 布 
鲁斯在其探索尼罗河源头的旅途中，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间， 


① Roscoe , Baganda-t p. 97. 

② Idem , Northern Bantu ^ p. 48 sq. 

③ Emin Pasha in Central A frica , p. 209. 

④ Magyar, Reisen in Siid-Afrika , p. 284. 

⑤ Junod,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i. 271. 

⑥ Routledge ，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The Akikuyu of British East Africa *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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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碰见人就总爱问人家“有几个孩子，还问其父亲、其隔壁邻居和 
一些熟人有几个孩子”。他得出结论说，“在从圣地，即所谓霍兰地 
区，到苏伊士地峡，再到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一片外人罕至的地区”， 
男女两性的人口比例约为1 : 3，“而从苏伊士到曼德海峡这一包 
括三个阿拉伯地区的区域”，男女比例则达到1 : 4。①这一说法虽63 
然有些自相矛盾，但很难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同样，孟德斯鸠关 
于旧世界热带地区女孩出生率较高的论断，也是这种情况，虽然祖 
斯米尔克和谢尔温两人反对他的说法。无论这一说法在地域广度 
上有多夸张，它对于非洲的某些民族似乎都是适用的。还应指出， 

在美国，与白人的情况相反，“黑人的特点似乎是女孩出生率较 
高 。，呦 


有人曾提出，一夫多妻制可导致女婴出生率高于男婴。为了 
证明这种说法，伯顿援引了 M . 里米和海德先生的材料。据他们 
说，对摩门教徒的人口调查表朋，女婴的出生率高于男婴。但是， 
纽科姆先生却发现，在摩门教徒中，“通常都是男婴的出生率比较 
高”。③坎贝尔博士在暹罗对穆斯林妇女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 
的结论是，在这些女眷中，男女婴儿的出生比例如同在一夫一妻制 
家庭中一样。桑德森先生发现，住在纳塔尔及其相邻地区的卡菲 
尔人中，一夫多妻制家庭所生的女婴并不比男婴多。不过，后者所 
收集的材料过少，不足以作为某种一般性推论的有力证据。同样， 
卡曾斯先生和艾尔斯先生从南非同一地区寄给我的有关材料，应 64 


① Bruce ♦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 ^ i. 284 sq. 

② Newcomb ， Statist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bability of Causes of the Produc¬ 
tion of Sex in the Human Offspring ， p. 8, 

③ Idem,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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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相信，一夫多 
妻制本身会导致女婴比男婴多。达尔文说过，在各种动物中，几乎 
没有比赛马所用的英格兰马种更多地被实行一雄多雌交配的了， 
但是，这种马所产的雄雌幼马却相差无几。 

虽然我们对低等种族中的男女比例状况所知不多，但我想，我 
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讲，在未开化部落中，哪里的妇女在人数上占 
有明显的、稳定的多数，哪里就会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我尚未发 
现令人可信的相反论述。我也不相信，在未开化部落中，假如有相 
当多的女子无人可嫁，该部落还会强制实行一夫一妻的习俗。而 
另一方面，即使在男女人数相等甚或男多于女的地方，也有实行一 
夫多妻制的情况。例如，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以及在布因土著 
人中，尽管男性人数多于女性，但仍旧实行一夫多妻制。在这种情 
况下，有的男子就不得不打光棍，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打光棍。即 
使在女性多于男性的地方，也有打光棍的男子。然而，尽管女多男 
少的状况可导致一夫多妻制，但这决不是产生一夫多妻制的唯一 
原因或全部原因，而只是一个间接的原因。有女可娶，只是为一夫 
多妻制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或者说，是使之成为可能。一般说来， 
一夫多妻制的直接原因，还在于男性追求多偶的欲望。而这种欲 
望的产生则有多种原因。 

首先，实行一夫一妻制就要求男性定期禁欲。每月之中，做丈 

夫的都必须同妻子分居一段时间。在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月 

经期内的妇女是迷信恐惧的对象。由于对月经的实质毫无所知， 

因此，有不少人就以为出现经血，是因为被什么超自然的动物咬伤 

了，或是被什么怪物和妖魔奸污了。人们还认为，月经期内的妇女 

对周围的人构成了一种危险，于是，就给她们规定了种种禁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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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给别人做饭，不能碰别人吃的饭，不能同丈夫一起吃饭，甚 
至必须完全与周围的人隔离。在澳大利亚西部金伯利地区的土著 
中，女性在月经期间就要实行自我隔离，为期一周，其间必须特别 
注意，不能让任何男子碰见。据里德利讲，曾有一个澳大利亚土著 
人，因看到妻子在月经期间躺在他的毯子上，于是就把妻子 杀了； 
而且，两周以后，他本人也因恐惧过度而死。至于同月经期间的女 
子性交，自然就更被视为危险的事了。阿劳坎人以及英属中非约 
翰斯顿堡附近的部落就相信，谁要是同经期中的女子性交，谁就会 
染上某种不治之症。难怪在很多民族中，夫妻生活在女方月经期 
间都必须中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这一禁规。例如，东 
非的阿坎巴人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丈夫在妻子来月经的那天晚 
上，要与她同居。人们以为，这样，妻子就能怀上孕 。”① 

在很多民族中，丈夫在妻子怀孕期间，至少是在怀孕后期，也66 
不得与妻子同居。很多民族都认为孕妇是不干净的。有的规定孕 
妇不能伺候 丈夫； 有的不让孕妇和丈夫一同 吃饭； 还有的规定孕妇 
不能吃猎犬捕获的猎物，因为人们认定，假如这样，猎犬就再也捉 
不到猎物了。很多民族都认为，与孕妇性交会伤及胎儿，甚至使其 
夭折。 在比属刚果的瓦雷加人中，妻子怀孕后，丈夫仍可与她同 
居，直至分娩 临近； 但是，如果他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据认为胎儿 
就会死去。同样，在巴华纳人中，做丈夫的在妻子怀孕初期仍可与 
妻子 同居； 甚至有 人说： “一个女人只有在怀孕期间才对夫妻生活 S7 
感到满意，因为据认为，如果丈夫在妻子怀孕期间与他人发生奸 


① Hobley, Ethnology o f A-Kamba , p. 65. 


997 


情，胎儿就会夭折。” ® 在有的民族中，夫妻在这一期间的性生活不 
仅被允许，而且还被认为对胎儿发育有好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这些观念都是阻碍一夫多妻制实行的，但持有这种观念的民 
族显然不多见。 

同妊娠期间的强制性禁欲相比，导致一夫多妻制的一个更为 
重要的原因，是产后也必须禁绝性生活。这一禁欲期有的可达数 
月，有的则长达数年。据说，在很多简单民族中，丈夫在孩子断奶 
之前是不得与妻子同居的。这一禁规相当苛刻，因为哺乳期虽也 
68 有为期一年左右的，但更多的则是长达两三年、四五年、甚或五六 
年。哺乳期之所以这样长，主要是因为缺少软质食物和动物乳汁 
的缘故。而且，即使有了动物乳汁，即使人们驯养了产奶的家畜， 
也往往对畜奶避而不用。例如，印度中部的达罗毗荼人就视畜奶 
为一种排泄物，中国人也对畜奶感到极为厌恶。此外，人们还担 
69 心，哺乳期内性交，会伤害孩子，会使孩子得徇偻病，会影响母乳， 
造成停奶，使乳儿夭折。斐济人就认为，夫妻在幼儿哺乳期内同 
居，会使母乳中断。对此，巴兹尔 • 汤姆森爵士评论 道：在 这一迷 
信观念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g 卩：如 果母亲在哺乳期内再 
度怀孕的话，就势必会使孩子过早地断奶，而这将导致很多严重的 
后果，因为在那里 ，“一 断了奶，就只能吃菜，再没有其他食物 
了”。②在聪加人中，小孩满周岁时，要举行一种“系线绳，，的仪式。 
在此之前，是绝对禁止夫妻同 居的； 在此之后，虽允许夫妻同居，但 
做母亲的不得在婴幼儿哺乳期内再度怀孕，而且，即使在断奶仪式 


① Torday and Joyce, in Jour. Anthr. Inst, xxxvi. 288. 

② Thomson, Fijians ， p.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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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之后，只要做母亲还有奶水，也不得怀孕。假如在此之前怀了 
孕，人们就会认定，这个没奶吃的孩子“会长得很瘦，两腿瘫痪，而 
且肩膀下面还会长出洞来”。 ® 班巴拉人则认为，如果做丈夫的在 
孩子为期一年的哺乳期内同妻子同居，妻子就会死去。而“一旦妻 
子在小孩出生后不久即死去，人们就会说这是做丈夫的造成的，并 
对他实行重罚，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让他接受毒药的神判。”② 
但是，很多民族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产妇是不干净的，因此，70 
有很多男子也不愿同产妇性交。例如，在北方的印第安人中，妇女 
生产后，必须在离众人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小帐篷中住上1个月或 
5个星期。其他很多民族也有类似的习俗。据茨米格罗德茨基 
说，在雅利安人的早期传说中，女巫与产妇甚为相近，难以分辨。 

导致一夫多妻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年轻美貌的女性对 
男人的吸引力。因此，每当初娶之妻见老之后，做丈夫的便往往会 
再娶一个年轻的。对于这种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举不多几个例 
子就足以说明了。海峡印第安人分布在从麦哲伦海峡到佩尼亚斯 
湾这一带，他们基本上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但据斯科茨贝里博士 
说，也有个别人在妻子年老色衰之后，再娶一个年轻的。在圭亚 
那，“印第安人都是实行 一 夫 一 ■妻制的，只有在第一个妻子年老之 
后才娶第二个妻子。”③卡拉雅人也同其他很多南美印第安人一 
样，有少年郎娶大媳妇的习俗。这样，当这个妻子变老之后，做丈 
夫的往往不得不再娶一个。据斯托说，在布须曼人中，年轻男子往 
往只有一个妻子，而中年男子则往往有两 个：一 个老的 ，一 个年轻 


① Junod ，The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i. 55, 57, 59. 

② Torday and Joyce, in Jour. Anthr. Inst, xxxv. 410. 

③ Schomburgk» in Ralegh» Discovery of Guiana * p. 110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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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据说，在罗得西亚东北部的巴特瓦人中，做丈夫的在第一个妻 
子生了几个子女而且年老色衰之后，就会再娶一个年轻的。待到 
71 这个妻子也老了，就会再娶第 H 个。在阿基库尤人中，“男人所娶 
的第一个妻子往往与他年纪相仿，后娶的妻子就都比他小了，而男 
人的年纪越大，他与最新娶的妻子的年龄也就相差得越大。” ® 印 
度南部有一支山地部落，叫帕尼人。他们那里常常有一些小男孩 
娶姑母的大女孩成亲。成亲之后，这些大女孩就可以随意与她们 
喜欢的男人交往。而那个男童则被认为是表姐所生子女的父亲。 
男孩长大后，感到自己的妻子太老了，于是就往往再找一个和自己 
年龄相仿的。达门神父说，这一习俗基本上就可以说明昆努万人 
中何以盛行一夫多妻制，也可以说明那些有一定财力的人何以大 
多迷恋于一夫多妻制。同样，在中国和朝鲜，做丈夫的通常都比他 
所娶的第一个妻子小3至8岁，而正是这种年龄差导致了一夫多 
妻制或纳妾制。但是，即使男子年轻时娶的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妻子，待到妻子的青春美貌一去不复返时，做丈夫的也依然正当盛 
年。这种情况在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尤为明显，因为那种环境 
中的妇女似乎很早就会衰老。 

据说，“由于整天风吹日晒，再加上身体劳累”，巴塔哥尼亚女 
子往往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失去了青舂的容貌。 ® 格拉布先生在 
谈及巴拉圭查科省的印第安人时 也说： “他们总是不停地从一个地 
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而且，尤为特別的是，那里的孩子要到五六 


① Routledge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The Akikuyu of British East Africa 
p. 134. 

② Musters, M ()n the Races of Patagoniain Jour. Anthr. Inst, vol. i.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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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才断奶。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女子很快就衰老了。” ® 在英 
属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妇女在25岁时就已完全失去了青春的容 
貌，而40岁的男子则并不比同龄的欧洲人显老。尚伯克在谈及瓦72 
劳人时曾说过 ：“女 子一到20岁，生命之花即已谢去。” ② 在曼丹人 
中，女人结婚后不久，美貌就消失了。据鲍尔斯说，加利福尼亚的 
土著妇女在她们自由自在、毫无负担的青春岁月中是相当俊美的， 
但是 ，一 过了 25岁或30岁，生活的沉重负担就把她们压垮了，相 
貌也变得难看了。在卢乔人中，女性“一上了年纪，就变得粗糙而 
又难看，其原因就是身体劳累，待遇也很不好”。③ 

科里亚克妇女很快就变老了。北海道岛上的阿伊努妇女也是 
一样，据说，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 ，从小风吹日 晒； 第二，早婚早 
育；第三，婚后生活艰辛。在曼尼普尔人和加罗人中，女性年轻时 
很好看，但很快就变成了“丑婆”。在达雅克人中，女性一到22岁， 
美貌“即开始退去，随后，退得就更快了”。④荷属新几内亚米米卡 
地区的巴布亚女性，在刚一能生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母亲，而 
后，在艰难生活的重压下，很快就变得年老色衰了。在新西兰、塔 
希提、夏威夷以及南大洋的其他一些岛屿上，土著妇女的美貌很快 
就消失了。据说，“这是因为有的妇女干活很累，有的妇女很早即 
与异性性交，再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促使青舂容貌很快消失的 
一个原因”。⑤在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人中，女性很早就变老了，“瘦 73 


① Grubb, Among the Indians of the Paraguayan Chaco , p. 63. 

② Schomburgk, Reisen in Britisch-Guiana , i. 122, 

③ Hardisty, in Smithsonian Report , 1866 ， p. 312. 

④ Boyle, Adventures among the Dyaks of Borneo, p. 199 note. 

⑤ Angas ，Savage Life and Scenes in Australia and Nerv Zealand, i.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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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皮包骨头，活像是只狒狒”。 ® 

在非洲，女性的美貌消失得也很快。从14岁左右至18或20 
岁的埃及女性，差不多都是亭亭玉立，宛如美的化身。但是，成年 
以后，其魅力就渐渐消失了。据伯顿说，在东非，女性的美不像在 
印度和阿拉伯那样易于逝去，但即便如此，一到30岁，风韵也就逝 
去了。年纪再大一些，东非的妇女也就无一例外地显现出“东方式 
的极度衰老来了”。②撒哈拉地区的阿拉伯女子一过16岁，其青 
春风采就开始消失了，而北方女子的青春风采则可延伸至其生命 
的暮春时节。在科尔多凡，“女人到了 24岁，就被认为已过盛年 
了。” ® 在巴奎勒人中，女人一过25岁，美就荡然无存了。温伍 
德 • 里德在谈到塞内冈比亚的沃洛夫人时曾说，女孩子显得都很 
美，她们黑黝黝的皮肤也富有弹性和光泽，但是，“青春的风采一旦 
消失，皮肤就变成了黄褐色，而且像用旧了的皮子一样满是皱折， 
眼睛也深陷下去，双乳则像母牛的乳房那样低垂着，或者说，像漏 
了气的袋囊，显得皱皱巴巴的。” ® 措勒强调说，黑人妇女的青春风 
采之所以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转瞬即逝，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种 
74 族倾向，而在于妇女结婚极早，在于她们必须承担繁重的劳动。同 
样，毛焦尔也认为，正是由于妇女早婚，因此在金本达人中，妇女在 
25岁至30岁之间的年纪，就已经显得人老珠黄了。于是，那些还 
能娶得起年轻媳妇的男人，“通常便不再和他们交 往了” 。⑤此外， 


① Henderson » Excursions and Adventures in Ne~w South Wales T ii. 120. 

② Burton, 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 p. 119, 

③ Pallme, Travels in Kordofan ^ p. 63. 

④ Reade t Savage A frica , p. 447. 

⑤ Magyar, Reisen in Sud-Afrika y p.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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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雷罗人、奥万博人和卡菲尔人中，妇女成年后，很快就见老了。 
据说，这是因为她们干活太累。还有人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布须 
曼妇女婚后不久就不能生育了。在乌尼奥罗，艾敏帕夏从未见过 
一个25岁以上的妇女还能生孩子的。即使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 
繁重的劳动也会缩短女性的青春。统计资料表明，在柏林，穷苦妇 
女的绝经期要比富裕阶级的妇女提早相当长的时间到来。还有人 
说，热带妇女失去青春年华的年龄要比寒带妇女早得多，而气候对 
男子的影响则不大。但是，就我所知，我们还缺少有关这一问题的 
确切资料。 

一夫多妻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男子的喜新厌旧。人的性本 
能往往因长年相伴而钝化，又因新鲜刺激而亢进。有一次，几位英 
国女士问一位摩洛哥酋长，摩尔人何以不像欧洲人那样只娶一个 
妻子。当时我也在场，曾听到酋长回答说 ：“噢 ，人总不能光吃鱼 
嘛！”用莱恩的话说，在埃及，“实行多妻制也罢，不断离婚结婚也 
罢，其最明显也最普遍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见异思迁之情欲。”① 

但是，男子想多娶妻子，并不仅仅是出于性动机，还可能是为 75 
了得到子孙，得到财富，得到权威。有人之所以在妻子之外另娶新 
人，一个很常见的理由就是妻子不能生育，或是只生女，不生男。 
例如，在格陵兰，男人如果没有子女，特别是没有儿子，就会被人看 
作是很不光彩的事。因此，如果一个男人所娶的第一个妻子不能 
满足他想要得到儿女的欲望，他往往就会再娶第二个。在楚克奇 
人中，无儿无女被人们视为一大不幸，因此，好心的妇女如果自己 


① Lane,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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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生育，也会力劝丈夫再娶一个。同样，在焦达讷格布尔的蒙达 
科尔人中，以及在印度南部的印度教徒中，有些做妻子的若不能生 
育，就会劝丈夫再娶一个，如同拉结把辟拉送给雅各一样。 ® 在东 
方，一夫多妻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想得到后代。穗积教授说过， 
曰本法律过去之所以承认纳妾制，其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人应当生 
育子嗣，以延续祭祀祖先的香火。但是，他又认为，纳妾制的起源 
在于部落酋长和武士的性放纵，而怕祖先的香火断绝只不过是一 
个托词而已。其理由 是：贵 族的妻室都生有子女，而这些贵族却往 
往还要纳妾；即使无后，也可按日本盛行的习俗领养一个儿子，本 
无纳妾的必要。古代的印度教教徒之所以实行一夫多妻制，一个 
76 .主要的原因似乎也是害怕死而无后。现在的印度教教徒也有此动 
机。南布蒂里人，亦即马拉巴尔、科钦和特拉凡哥尔的婆罗门，之 
所以实行一夫多妻制，据说有这样两个缘由 ，一是 用以满足生儿 
子的欲望，以便有人为自己操办丧事，为祖先之灵主持各种 仪式； 
一是用以处置多余的女子”。②斯利曼认为，在10个能养活多妻 
的印度教徒中，也没有一个敢冒“下苦海”之险，在第一个妻子生育 
有子女的情况下，再娶第二个。很多波斯人只是在第一个妻子不 
能生育时，才娶新人。据莱恩说，在埃及，“有的男子所娶的妻子不 
能生育，而他们又舍不得将妻子休弃，于是，有人就娶了第二个妻 
子，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后代。” ® 斯巴达国王阿那克桑德里戴 
斯和爱尔兰国王迪尔梅德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才娶了第二个妻 
子。上面提到的很多民族，都只是在初娶之妻不能生育或未生男 


① Genesis ， xxx. 1 sqq. ( 参见《圣 经 . 创世记》第 30 章第 1 节及以后数节。） 

② Anantha Krishna Iyer, The Cochin Tribes and Castes, ii. 210. 

③ Lane, op. cit. i.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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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时，才实行或准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的。 

但是，人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并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传宗接代的 
一种手段，而且还是为了多儿多女。关于男子何以希望后继有人 
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讨论。至于何以希望多儿多女，也自 
有其理由。在蒙昧的或野蛮的社会状态中，男子总是以家庭人口 
众多而自豪；家人越多，越受人尊敬，也越令人惧怕。基廷说过，在 
奇佩瓦人中，“父母的骄傲和荣誉，取决于家庭的大小。” ® 在有些 
北美印第安人中，酋长这一职务是选举产生的。据赫里奥特说，77 
“人们通常都选子女最多的人当酋长。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对全部 
落的福利也最为关心。” @ 伯顿在谈到非洲的一夫多妻制时，曾经 
指岀 ：“在 野蛮人和蒙昧人中，一个人的朋友只限于自己的血亲和 
姻亲，这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在那里，婚姻纽带是必不 
可少的。除此之外，一个人娶有很多妻子，还有助于增强他的自豪 
感，扩大他的影响力，提高他的地位，并给他带来更多的享乐。，，③ 

在摩洛哥的某些柏柏尔部落中，血亲复仇的习俗很盛行，因此，人 
们都特别想生有很多儿子。据我了解，当地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 
个原因也正在于此。博斯曼曾谈到过隶属于菲达的黑人国 王的一 
个总督。这位总督只是在其子孙和奴隶的帮助下，就击退了进犯 
的強大敌军。其子孙共有2 000人，这里还不包括他的女儿以及 
死去的子孙。莱顿 • 威尔逊曾经 说过： “对于纯朴的非洲人来说， 
再也没有比多子多孙更令人垂涎的了。子女可以使一个人增加财 


① Keating,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Source of St. Peter's River, ii 

156. 

② Heriot ，Travels through the Canadas ， p. 551. 

③ Burton, in Trans. Ethn. Soc. N, S. i. 320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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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可以使他在社会上享有名望，受到尊敬，可以使他的名字在他 


身后永远延续下去。而对于他的众多妻子——如果他有的话，他 


倒无所谓，只是对生儿育女有所牵挂从常理上说，对一个男人 
而言，真能指望上的，除了他的妻子 （实为佣人） 之外，就只有他的 
子女了。卡萨利斯指出，贝专纳语言中的 motlanka 一词，如同希 
腊语中的 Ttais 和拉丁语中的 puer 一样，兼有“男孩”和“佣人”的 
意思。儿子在成亲以前，一直可以为父母 效力； 而女儿出嫁时所得 
的聘金，也是父母的一项收人。 

78 在那些家庭规模较小的地区，想要孩子的这样一种欲望肯定是 

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6 休伊特博士很早以前就曾说过， 
未开化民族中的妇女显然没有文明国家的妇女生育力强。此言虽 
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却可以说是大致不错的。据卡特林说 :“在 
印度，妇女中很少有人祈求在其一生中能生有五六个孩子。一般来 
说，能生两三个孩子，她们似乎就很满足了。” © 其他许多作者在关于 
美洲或其他地方的未开化民族的记载中，也谈到过类似的情况。生 

79 育较少的原因，一是流产，这种情况在蒙昧部落中经常 发生； 一是哺 
乳期较长，其间不仅不易怀孕，而且夫妻往往还要实行 禁欲； 还有一 
点，就是生育能力较低。希普先生认为，正如低等动物的生殖能力 
可以在人对它们的驯养过程中得到增强一样，人的生殖能力也很可 
能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增强的。 他说: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可 
以随时得到很好的食物，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刺激因素，这就导致生 
殖器官的活动增强，生殖细胞的产生增多，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人 


① Wilson , Western A frica T p. 269. 

② Gatlin, op. cit. ii.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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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女性几乎在其生殖期的任何时候都可受孕。” ® —夫多妻制似乎还 
有一种倾向，即减少每一名已婚女性的生育胎数。费尔金博士曾说 
过，在巴干达人中，虽然穷人家的妇女生育能力都很强，甚至还有不 
少人生有六七个孩子，但是，由于一夫多妻制的缘故，大多数妇女都 
只有一两个孩子。格伦费尔也说，在刚果地区，每个一夫多妻制家 
庭只有几个孩子，原因是经常有流产的情况发生。但是，我们却不 
能不相信，一般来说，一夫多妻制可以使同一个男人得到较多的子 
女，虽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很多蒙昧部落中，出生率虽然很低，但 
儿童死亡率却很高。浸礼会传教团曾到刚果传教，并留有长达20 80 
多年的记录。该记录显示，刚果儿童的死亡率之所以很高，据说主 
要是因为缺少食物，或是吃了不当、不易消化的食品。在马塔贝勒 
人中，据说儿童的死亡率甚高，主要是因为缺少照顾。德克 莱说： 
“ 7 0%以上的儿童在长到5个月之前就夭折了。由此来看，这些土 
著民族如果停止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话，就会从非洲消失掉。” © 温伍 
德 • 里德在谈到赤道地区的非洲人时指 出：“ 人口的繁殖完全成了 
一 种斗争，而一夫多妻制则成了一种自然 规律。 但是，即使得助于 
这样一种有利于人口繁殖的制度，儿童也还是没有母亲多。” ® 在非 
洲各民族中，希望增加家庭人口似乎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非洲，溺婴现象并不普遍，这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特别是 
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诸岛未开化民族的情况很不相同。后两个地 
区都盛行溺婴的做法。那里的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就不可能是为了 
增加家庭的人口。 


① Heape ，Antagonism , p. 39. 

② DecJe ，Three Yearn in Sauage A frica , p. 160. 

③ Reade, Savage Africa ,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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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夫多妻制中，男子可得助于诸妻的劳动而享有舒适的物质 


生活或增加自己的财富。对多妻制情有独钟的祖鲁人，在为他们所 
中意的这一习俗辩护时，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只 
有一个妻子，那么，她一病了，谁来给我做饭呢? ”' 1) 在火地岛的雅甘 
人口，以及在格陵兰岛东岸的爱斯基摩人中，男人之所以要娶两个 
妻子，都有这样一个理由，即为自己的船找两个划手。在后者那里，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找两个女人，为自己捕获的动物剥皮。柯比曾 
经说过 :“库 钦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目的，就是想找来一些可供他当 
81 牲口用的人，给他拉柴，背肉，并做营地中的各种杂务。，’©在加利福 
尼亚，有一个莫多克人为自己娶有数名妻子一事辩解说，他得要一 
个人管理家务 ，一 个人外出打猎，一个人采集食物。沙勒瓦在谈到 
休伦人时曾 说:“ 有些部落的男子在他们外出打猎逗留的每一个地 
方，都有一个妻子。” 3 驯鹿楚克奇人总是将他们实行的一夫多妻制 
归因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们说 :“我 要是只有一群鹿的话，那就只需 
要一处房子和一个妻子照 料家； 而我要是有两群鹿的话，那就得要 
两处房子和两个妻子，一个人管一处房子。”®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 
兰达人中，很多酋长都有3至10名妻子，她们一般都分住在不同的 
地方，负责陪伴酋长，给他提供各种饮食。肖特兰群岛的一位酋长 
宣称，他之所以反对传教士住在他的几个岛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 
是他们非要他放弃他的几乎所有妻子不可。他说，这样一来，他的 
种植园里就没人干活儿了，他的家人也得不到吃的了。在中非东 


① Tyler , Forty Years amo?tg the Zulu , p. 117. 

② Kirby, in Smithsonian Report , 1864, p. 419. 

③ Charlevoix, Voyage to North-America , ii. 36. 

④ Bogoras, The Chukchee ， p.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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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个人所娶的妻子越多，他就越富有。在那里，“是妻子在养活 
丈夫。众多的妻子给他种地、磨面、做饭以及做各种事情。其实，这 
些妻子可被看作丈夫的最好的仆人，她们集英国男女仆人的职能于 
一身，既无所不做，又不索分文”。 ® 威克斯先生也曾指 出：“ 在刚果 
河流域，女人是最有价值的金边证券，男人尽可以将自己的剩余财 
富用于购买这种证券。”威克斯先生还说，男人把钱投人到娶亲上， 

是不会亏本的。假如妻子死了，做丈夫的可向女方的舅舅索要另一 
名女子，以代替亡妻。而舅舅一家如无人可出，则必须将聘金全数82 
退还。 @ 据马可 • 波罗说，在鞑靼人中，做丈夫的还把妻子用来当商 
人。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那样，众多妻子作为男人的劳动 
力是可以产生很大效益的，而这一点在经济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 
上，则显然会推动一夫多妻制的流行。但是，效益问题并不是一夫 
多妻制得以发展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唯一的经济原因。经济 
发展会导致财富分配愈趋不均，再加上娶亲必须支付聘金，而聘金 
的多少又受到财力的影响，这就使得有些人能娶数名妻子，而有的 
人则连一个也娶不上。很早以前，科尔登在谈及易洛魁人时曾说 
过：“ 任何一个在财富和权力上人人均等的民族，都不会采行一夫 
多妻制 。” @ 摩尔根也曾指出 ，“一 夫多妻制的最高的、有序的形态， 
必须有两个前提 ••一 是社会已有相当的发展，一是社会已出现贵贱 
阶级之分，并已有某种程度的财富积累。”④ 


① Macdonald ， Africana，u 141. sq. 

② Weeks ， Bako? 2 go^ p. 147* 

③ Golden, quoted by Schoolcraft ，India n T ribes o f the United States^ iii. 191. 

④ Morgan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 p.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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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娶有众多的妻子，不但能够增加其财富，而且，也可 
提高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声誉和威望，这里且不说还能扩大他对子 
女的影响。据说，一个聪加男子可以从众多妻子身上得到如下好 
处：“傍晚，每一个妻子都会给他送来一盆已为他做好的饭。他会 
变得很胖。而一个人越胖，也就越受尊敬。他还可以款待他的孩 
子们以及来访者、陌生人和穷人。人人都会颂扬他的豪爽大度和 
好客之情。他会变得很出名，甚至比酋长大人更受人尊敬。总之， 
一 个非洲人的伟大首先在于吃，而吃的问题又与一夫多妻制有着 
83 密切的关系。” ® 我们时常听说，一个人若能娶有众多妻子，就能慷 
慨大度，广交宾朋，甚至有时还能让朋友和属下分享自己的某些妻 
子。通过姻亲关系，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多妻往往还是英武、 
精明和富有的象征。在图皮人中，一个男人娶的妻子越多，他就越 
被人视为英武之人。在阿留申人中，最好的猎手往往也娶有最多 
的妻子。在阿帕切人中，“谁能凭借自己的财力吸引并养活最多的 
女人，谁就享有最大的荣誉，就最受人尊敬。”②在孔德人看来，有 
很多钱与有很多妻子本是一回事。我们在游记之类的书中，经常 
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诸如“一夫多妻制被视为检验男人财富和权 
势的标准”，或者说 ，“一 个男人的显贵程度总是与他娶有多少妻子 
成正比。”一个刚果土著人“想要对你夸耀其酋长的伟大，或是称颂 
其族长的显要的话，就会告诉你他们有多少妻子，即使加上一打也 
毫不在意”。③由于一夫多妻制总是与显赫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 

① Junod,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i. 127 sq. 

② Bancroft,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 f North America , i. 512 


③ Weeks, Among Congo Cannibals , p. 137. 


因此人们往往把它视为一种荣耀；而一夫一妻制由于总是与贫穷 
结伴，因此又往往被人看不起。一夫多妻制已趋向于成为一种特 84 
定的阶级标志。据我们所知，在某些民族中，除了头面人物和显贵 
人士之外，其他人一概不得娶有多妻。据说，在马达加斯加的萨卡 
拉瓦人中，国王可以随意娶有任意多的妻子，而酋长则只能娶4 
妻。“如果哪个酋长娶了五六个妻子，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想和国王 
攀比。” ® 

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也像在其他民族中一样，一个人 
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权威往往同他的财富联系在一起。即使不是这 
样，社会影响和社会权威本身也可以导致一夫多妻制。澳大利亚 
各部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老年男子拥有特殊的权力，因此 
也就娶有很多的妻子，而很多年纪较轻的人却不得不打光棍。处 
于文明发展最低阶段的其他部落，无论他们是从事低级狩猎活动 
的，还是从事初级农业活动的，都不存在享有很大权威的阶级。正 
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在几乎所有这些部落中，一夫多妻制要么不 
存在，要么极为罕见。 

说到一夫多妻制的原因，我们还应当再谈一谈转房婚，即男子 
续娶其寡嫂的习俗。在有的民族中，一个男子只有在续娶寡嫂之 
后，才能另外再娶。这种转房婚制度必然会使已婚男子事实上成为 
一夫多妻制的实行者。例如，据盖特说，在印度，某些种姓是要求做 
弟弟的续娶其寡嫂的，由此就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强制性一夫多妻制 
婚姻。在加罗人中，一个男子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续娶其守寡的岳母。 

以上说的是导致一夫多妻制的某些情况。现在我们再谈谈导 


① Walen ， “Sakalava，” \n Antananarivo Annual ^ no. viii,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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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夫一妻制的原因。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男女两性的人口大 
^致相等或男性多于女性，因而女性得以有相当的机会为自己找到 
一个丈夫，那么，恐怕任何一个女性都不会心甘情愿地给一个已婚 
的男人做 二房； 而且，任何做父母的恐怕也不会强迫自己的女儿嫁 
给已有妻室的男人，除非这样做在经济上或社会上有利可图。由 
此看来，人与人之间在财富和地位上的平等状况倾向于使一夫一 
妻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即使在贫富不均或社会分化已很明 
显的地方，即使在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下，社会上的穷人和下层人 
也还是得实行一夫一妻制。我们经常可以听说，由于娶亲要付聘 
金，或者由于婚礼的开销太大，很多人只能过一夫一妻的生活。这 
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艾尔斯先生曾写信告诉我，在祖鲁 
人中，妻子是要用牛来买的，因此很多男人都只有一个妻子。据福 
赛思说，在印度中部的贡德人和科尔库人中，“一夫多妻制虽不受 
禁止，但由于女人是一种很昂贵的动产，因此真正实行者可谓寥寥 
无几。” ® 在巴塔人中，很少有哪个男人能买得起一个以上的妻子。 
在棉兰老岛的苏巴努人中，一夫多妻制并不常见，“主要是因为付 
不起聘礼，办不起婚礼，也办不起招待亲友的婚宴’’。②在吉大港 
山，一夫多妻制“完全是给富人们预备的，因为只有他们才娶得 
起、养得起诸多的妻子，也有钱一次又一次地在当地大摆 婚宴” 。③ 
同样，在印度教徒中，阻碍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就在 
于，正统婚姻的各项开支很大。据很多人说，难以养活好几个妻 
86 子，乃是人们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原因之一。显然，在那些以狩猎为 


① Forsyth, The Highlands of Central India , p. 148. 

② Finley and Churchill ，The Subanu , p. 40. 

③ Hutchinson, An Account o 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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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而妇女劳动量不大的地方，在那些由于土地贫瘠、耕作原始 
或耕地有限，因而农业收成不足以养活一大家人的地方 ，一 个人都 
是难以养活好几个妻子的。据霍奇先生说，在爱斯基摩人中，“一 
夫一妻制是普遍的婚姻形式，因为只有最好的猎手才有可能养活 
得起好几个妻子。”①在以捕鱼和捕猎海洋动物为生的楚克奇人 
中，即使只娶有两个妻子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家里实在养 
不起多余的人。“事实上，一个男人只能勉强养活一个女人和她所 
生的孩子。”②在新爱尔兰，“大多数的男子都只娶有一个妻子，这 
可能是因为土地过于贫瘠，家里无法养活更多的人。，，③在很多民 
族中，还有一个牵制一夫多妻制的因素，这就是男子娶亲，必须先 
为女方家服劳务若干年，有的还必须一辈子住在女方家里。博厄 
斯博士在谈及中部爱斯基摩人时 曾说： “一旦新婚夫妇住在女方家 
里，就会对一夫多妻制的实行起到一种牵制作用，虽然一夫多妻制 

4 

还是被允许的。只有当新婚夫妇单过时，做丈夫的才能完全随意 
地再娶别的女人。”④ 

实行多妻制，往往还得给每个妻子各提供一所单独的住处，这 
又增加了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费用。就我所收集到的案例而言，诸 
妻分住的是诸妻合住的将近6倍。我对这两类材料的收集都是很 
认真的，只是由于收集到的材料有限，分住与合住的数字都嫌小了 
一些（分别为 4 1 例和 7 例）^让每个妻子单住一处，意在防止她们 
争吵和打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这一目的达到了（事实 


① Hodge, Handbook of America?! Indiana north of Mexico , i, 809 

② Bogora.s, op. cit. p. 611. 

③ Stephan and Graebner, Seu-Mecklenburg , p. 110. 

④ Boas, in Ann. Rep. Bur. Ethnol. vi. 579. 


并非总是如此），女性的嫉妒心也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障碍。 

87 我们常听人说，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诸妻之间并无妒忌和敌 

意，彼此相安无事。还有很多人说，妇女并不反对一夫多妻制，她 
们高兴有新的妻子来到这 个家； 在初娶的妻子变老了的时候，当她 
发现自己不能生育，或是有需要喂奶的孩子，或是想脱身于家务活 
的时候，或是出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她还会给丈夫再找来一个妻子 
或妾，或是劝丈夫再娶一个。在火地岛的奥纳人中，初娶之妻就很 
愿意丈夫再娶一个回来，这样，再搬家时就能有个帮手了。在阿帕 
切人中，“诸妻之间对于她们只能分享丈夫的感情一事并不反感， 
因为妻子多了，每个人干的活儿就少了。”①据说，在加利福尼亚 

88 的莫多克人中，妇女们还反对男人改变其娶有多妻的习惯。道奇 
上校在谈及大草原印第安人时也 说道： “印第安妇女的心中似乎就 
没有妒忌这样的东西。很多女子宁愿嫁给一个已有妻室且能很好 
地养活和照顾家人的男子，做他一时的宠妻，也不愿嫁给一个未被 
检验过的男子，以试凶吉。”②在谷物海岸的克鲁人中，女人如同 
男人一样希望把—夫多妻制保持下去。“做女人的都是宁可在受 
尊敬的男子身边做他一群妻妾中的一员，也不愿给一个只能娶上 

一个妻子的男人做他的唯一代表。 . 她宁可作为一群妻妾中的 

一员略微享受一下放纵的生活，也不愿作为唯一的妻子而受丈夫 
一家的密切监视。”③在比属刚果的瓦雷加人中，“诸妻对丈夫并没 
有什么太大的奢求。多妻制不仅表明家庭的富有，而且还可以减 


① Cremony , Li fe among the Apaches, p. 249. 

② Dodge ，Our Wild Indians » p. 201. 

③ Wilson ，Western Africa, p. 11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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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个妻子所干的家务。” $在苏丹西部的莫西人中，初娶之妻总 
是急切地想让丈夫再娶上很多的女人，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她本人 
的权威。基库尤酋长的正妻曾请劳特利奇夫人转告英国的女士 
们： 在他们那里，女人都愿意让丈夫娶有尽可能多的妻子。利文斯 
顿在谈到马科洛洛妇女时 曾说： “有好几位女士在听说英国的男人 
只能娶一个妻子之后，都惊叫着说，她们可不愿到这样一个国家去 

生活。她们无法想像英国的女士怎么能满足于这样一种习俗。照 

* 

她们想来，每个有体面的男人都应该娶上好几个妻子，以证明自己 
的财力。赞比西河流域的妇女也都有诸如此类的想法。”②据传 
教士莫法特说，“谁要是告诉一个贝专纳女子说，与其给一个妄自 
尊大的男人做妾兼做苦工，还不如一个人过好，这个贝专纳女子就89 
会对他的无知感到惊讶不已。”③然而，尽管我们经常听说由于一 
夫多妻制意味着某种劳动分工，或是由于它可提高家庭的声誉和 
正妻的威望，或是由于它可给已婚妇女带来更大的自由，因此很多 
妇女都能容忍甚至还赞成一夫多妻制，但我们听得更多的则是：一 
夫多妻制乃是造成诸妻争吵和家庭惨剧的一个原因。尽管男性的 
嫉妒心一般要比女性更暴烈，但嫉妒并不只是男性的一种激情。 
我们 知道： 在低等动物中，一只雌兔如果看到另一只雌兔在它面前 
交配，就会上前去咬这只雌兔。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雅甘人中，如果1个男子娶了 
4 个女人，他的屋子就会天天变成 战场； 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为了 
得到丈夫的宠爱，甚至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在查鲁亚人中，经常90 


① Delhais, Les Warega . p. 176. 

② Livingstone, Narrative of a?i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i^ p. 284 sq. 

③ Moffat ，Missionary Labour.s and Scenes in Southern A frica ,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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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事发生：一夫多妻家庭中的女人，只要找到一个男子愿把 
她娶作唯一的妻子，就会马上抛弃原来的丈夫。在托巴人中，如果 
一个男子娶来第二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决不会让她过安宁日子 
的，一定得和她决出个胜负来。据说，在圭亚那的土著中，如果一 
个男子只娶一个女人，则彼此都可和睦 相处； 但是，如果做丈夫的 
又娶了一个女人，那么，“原来的妻子出于女性的自然情感，就不堪 
忍受这种残酷的待遇，因而心怀妒忌，愤愤不平，还经常有人为此 
而自杀。”①据洪堡说，在塔马纳克人中，“做丈夫的把 i 也娶来的第 
二个、第三个妻子都叫做第一个妻子的‘伴儿，，但第一个妻子却把 
这些‘伴儿’当成对头和死敌。”②特拉华印第安人，或易洛魁人， 
很少有娶两个妻子的，更不用说再多了，因为他们崇尚安宁，这就 
使得他们把家庭的和睦看作最宝贵的财富。在达科他人中，据说 
“一夫多妻制是引起诸多不幸和麻烦的根源所在。大多数妇女都 
很厌恶一夫多妻制，但妇女只能受制于男人。还有的妇女因此而 
自杀。”③格陵兰人常说 ：“鲸 、麝牛和驯鹿都跑了，是因为女人对 
其丈夫的所做所为太嫉恨了。”④ 

巴彻勒先生发现，在阿伊努人中，“虽然诸妻都各有一间单独 
的住房，但彼此还是互不搭理。”⑤经验使卢夏人懂得 ，一 个家里 
只要有两个妻子，就不会有安宁。因此，只有酋长才实行一夫多妻 
制，其他人是没有财力维持两处住家的。在北大年地区的马来泰 


① Brett, The Indian Tribes of Guiana , p. 351 sq. 

②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zu Continent , v. 548 sq. 

③ Prescott ， in Schoolcraft < Indicin Tribes o f tha \Jnit€ci Stut€s » iii. 234 sq. 

④ Nansen, First Crossing of Greenland^ ii. 329. 

⑤ Batchelor, The Ainu and their Folk-Lore,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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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中 ，一 夫多妻制极为罕见，这“一来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二来 
也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一夫二妻必然造成家庭成员的摩擦。”® 
在英属新几内亚的瓦加瓦加地区，现在似乎已没有人再实行一夫 
多妻制了。据说，“即使在过去，娶有两个妻子的男人也是极为少 
见的，因为人们发现，新老两个妻子总是在吵架，使她们共有的丈 
夫终日不得安宁。”②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因岛，人们普遍实行一夫 
一妻制，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某些原因，而且还因为先娶之妻往 
往都懂得怎样使丈夫不再另娶新妇。在斐济，传教士威廉斯曾向 
一位妇女 询问： 她和其他很多妇女为什么都没有了鼻子？她回答 
说: “这是由一夫多妻造成的。妻子之间常常因嫉妒而生仇恨。于 
是，厉害的一方就总想着把仇人的鼻子割掉或咬掉。”③在蒂科皮 
亚岛，很多做妻子的在确信丈夫另有宠妻之后，都自杀了。在澳大 
利亚各部落中，女人之间的嫉妒是司空见惯之事。在有的部落， 
“新的妻子一嫁过来，原来的妻子就会去打她。至于原来的妻子能 
否保持住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看她的拳脚硬不硬 
了。” ® 

在非洲，同一个男人的各个妻子之间也常有嫉恨和吵架的事发92 
生。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还有的女性为一夫多妻制辩护。但即使在 
这些地方，也存在这样的矛盾。在马尔加什语中，“一夫多妻制，，一 
词 (fampirafesana) 的意思，即“引发仇恨”，它是从 rafy (即“敌人，’或 


① Annandale and Robinson * Fasciculi Malayenses Anthropology ^ ii. 72. 

② Seligman, The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 p. 509. 

③ Williams and Calvert, Fiji and the Fijians ； and Missionary Labours among 
the Cannibals ， p. 152 sq. 

④ Palmer，in Jour. Anthr. Inst. xiii.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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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一词演变而来的，或者说，与这个词有一定的关系。西布里 
曾经说 过:“ 一夫多妻制必然给家庭带来仇恨和争斗。……每个妻 
子都想着比别的妻子得到更多的利益，想着如何用甜言蜜语把丈夫 
的财产弄到手。其结果是整日不断的争吵和妒忌。一夫多妻制不 
可避免地导致你争我斗，彼此‘结下冤仇’。” ® 在聪加人的语言中， 
有一个特别的词—— bukwele , 它“表示的是一个妻子对其同夫的 
另几个妻子的特有的嫉恨”古尔德斯布里和希恩两位先生说 :“在 
阿温巴人中，有很多男人在战争中死了，而女人却得以幸存，因此女 
性的人数一直比男性多。但尽管如此，也不能说中非妇女像南非妇 
女那样拥护一夫多妻制。对阿温巴妇女来说，一夫多妻制真的可以 
被形容为女人的战场。” @ 埃尔姆斯利先生在谈及英属中非的恩戈 
尼人时说 :“相 互争吵、竞施魔法的事，在哪里都肯定比不上在一夫 
多妻制家庭中更盛。” ® 在鲁伍马地区的瓦梅拉人中 ，一 夫多妻制可 
93 以说是很罕见的，这是由于已婚的自由妇女相互嫉恨的缘故。威克 
斯先生认为，在刚果河下游地区，每100例一夫多妻制婚姻，只有1 
例是真正幸福的，其他99例都是不幸福的。关于博戈人及其在阿 
比西尼亚和在其北部边界上的相邻部落，蒙青格尔说，他已得出这 
样的结 论:娶 有一名妻子的人要比娶有数名妻子的人幸福十倍，这 
是因为，同一个男人的几个妻子之间总是相互嫉恨，即使她们各住 
一处也是如此。他还说，当地人用来骂人的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 
“去找两个妻子吧！”在埃及，同一个男人的几个女人之间经常吵架， 


① Sibree ，The Great African Island , p. 161. 

② Junod, Life of a South A frican Tribe , i. 274. 

③ Gouldsbury and Sheane, The Great Plateau of Northern Rhodesia , p. 165. 

④ Elmslie, Among the Wild Ngoni,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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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甚至常常不许女奴不戴面纱出现在她丈夫面前。在其他一 
些穆斯林国家中，一夫多妻制同样也是引发争吵和不幸的一个原 
因。在波斯，据波拉克博士说，一个已婚妇女所感受到的最大痛苦， 


莫过于做丈夫的又娶了新的宠妻，这时，她真是太绝望了。在印度， 
无论是在穆斯林中，还是在印度教徒中，凡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都 
存在着很多明争暗斗的事情。古代似乎也是这样。在《梨俱 吠陀》 
的某些诗篇中，就有诸妻互骂的事。在希伯来语中，人们把第二个 
妻子称为 hassarah , 意即“女敌”。在中国，很多女子对出嫁一事都 
很反感，因为她们担心出嫁后，丈夫又娶来别的女人，使自己陷人悲 
惨的境况。于是，有的女子就出家当了尼姑，或是人了道教，还有的94 
则不惜以死抗婚。尽管勒邦博士和其他一些一夫多妻制的辩护士 
们对这种婚姻形式做出过乐观的论断，但上面的这些材料则使我们 
不能不对他们的话表示怀疑。 


在有的地方，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诸妻均娶自同一个家庭。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诸妻之间的麻烦就比较容易避免。这种姐 
妹共夫的做法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比较普遍，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很 
多民族中也有发现。有不少男人在娶某一女子为妻时，甚至要求 
她的妹妹长大后也嫁给自己。佩罗曾说，在阿尔衮琴人中，姐妹嫁 95 
给同一个男人以后，“总是住在一起，从不争吵。丈夫提供的东西， 
也都是全家人共同使用。姐妹们还一起种地”。①我们常听人说， 
如果某个男子想娶有数名妻子的话，他总是愿意娶那些有姐妹关 
系的人，为的就是求得家庭的安宁。但据说，这种做法还有其他的 
用意。奥斯加克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娶来妻子的妹妹，就会带来 


① Parrott in Blair 9 Indian Tribes of the Upper Mississippi Vailey，u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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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好运； 再说，娶妻子的妹妹，只付一半的聘金即可 。” ® 在萨摩亚人 
中，做妻子的如发现丈夫决意再娶一个新人的话，她往往就会千方 
百计地使自己的妹妹“加人到这个家庭中来。这样，她就能对丈夫 
的另几个妻子有所控制了。采用这样的做法，往往是为了避免丈 
夫再把外人带人这个家庭”。 @ 奥马哈人也有姐妹共夫的习俗。 
他们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家庭的完整性。假如哪个孩 
子的亲生母亲死了，还有与母亲很近的亲人来照顾这个孩子，而不 
会使他落人外人之手”。为我们提供这一情况的作者还说道 ：“这 
一解释似乎还可以从他们所赞赏的一些做法中得到证明。他们主 
张，女人死了丈夫，应续嫁给亡夫的 兄弟； 男人死了妻子，应续娶亡 
妻的 姐妹； 死了兄弟，应续娶兄弟的寡妻。即使双方的年龄相差很 
大，也应这样做。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样的婚姻，既表达了对亡者 
的尊敬，又保持了家庭的完整。’”③续娶亡妻姐妹的做法是很普 
遍的。就科里亚克人而言，乔切尔森博士也把这一做法解释为维 
护家庭联盟的一种方法。不过，当妻子在世时，他们似乎是不娶妻 
子的妹妹的。这时，用以加强两家联盟的做法 是：女 方的兄弟要向 
97 男方的妹妹求亲。我们以前曾谈过，男子续娶亡妻的妹妹，多发生 
于妻子去世不久之时，或者是在妻子尚未生育的情况下。 

在有的民族中，除了有姐妹共夫的婚姻外，还有母女共夫以及 
姨母和外甥女共夫的。 M •朱诺认为，在聪加人中，“人们之所以对 
妻子的妹妹或外甥女情有独钟，很可能是岀于下面的 原因： 当一个 
群体认定他们的女子在另一个群体中可受到善待之后，他们就愿 


① Miss Czaplicka, Aboriginal Siberia , p. 126. 

② Stair, Old Samoa « p. 175. 

③ Fletcher and La Fiesche，in Ann. Rep. Bur. Ethnol ， xxvii.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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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与那个群体亲上加亲。他们认为，在结婚这种凶吉未卜的事情 
上，应当重视以前的幸福婚姻所提供的担保作用。” ® 

女性的嫉妒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一夫多妻制构成一种 
障碍：第一，做丈夫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很害怕因实行一夫多妻 
制而惹出什么麻烦；第二，做妻子的显然也会阻止丈夫再娶 新人； 
第三，有些做丈夫的顾及到妻子的感情，也会审慎从事。即使在未 
开化世界中，已婚妇女通常也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且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而夫妻关系也会充满柔情。据说，在很多实行一夫一妻制 
或近乎一夫一妻制的蒙昧部落中，都是这种情况。在亚马逊河西 
北流域的很多部落中，做丈夫的对妻子的态度一般都很不错，有事 
也能认真听取妻子的意见，因而妇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里， 
“一个男子在部落中的名声，主要掌握在妻子的手里，②在卡拉 
雅人中，据说妻子的地位是很高 的：凡 是重要的事情，妻子都要发 98 
表自己的 意见； 累活不用妻子 去干； 夫妻关系一般都很 和睦； 做丈 
夫的一旦与人发生通奸，就会受到女方近亲的报复。在维托托人 
中，夫妻之间很少发生什么大的矛盾。圭库鲁人对待妻子一般都 
很好。居住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萨波特克人和其他一些部落是禁 
止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在他们那里，“温柔体贴、互敬互爱、勤俭持 
家构成了夫妻生活的特点。”③桑塔尔人“对家中的女眷是很尊敬 
的”，④妻子不但主管家里的事，而且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也要 
参与意见。在库基人中，人们对妇女一般都很重视，“经常听取她 


① Junod ， op, cit. i, 253. 

② Whiffen ，The North-West Amazons ^ p. 68 sq. 

③ Bancroft, op. cit. i. 661. 

④ Hunter» Annals of Rural Bengal, i.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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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意见，这样，妇女说的话就有很大的分量”。 ® 据多尔顿上校 
说，在帕丹人中，做丈夫的对妻子都很 尊重； 他认为，这样的事出现 
在这样一个未开化部落中，似乎是很奇特的，但他又 说：“ 我曾看 
到，其他一些未开化部落也是这样。在这方面，他们给那些文明程 
度较高的民族树立了榜样。在这些未开化民族中，人们遇事总要 
征求在婚姻关系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意见。他们是不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②焦达讷格布尔的蒙达科尔人把妻子称作“家中的主 
妇”，③而主妇也享有与欧洲已婚妇女相似的地位。马丁博士说， 
在马来半岛的“纯”土著部落中，丈夫对妻子都是很好的，他们都把 
99 对方视为伴侣。在尼科巴人中，“女性的地位在各方面都从来不比 
男性低。她们享有发表意见的充分权利，可以就全村人普遍感兴 
趣的问题与男人们进行公开的讨论，而且，在做出决议之前，她们 
的意见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考虑。事实上，人们凡事都要征求她们 
的意见。在尼科巴人中，惧内的丈夫并不是特别罕见的。，，④据波 
特曼先生说，在安达曼人中，做丈夫的都很疼爱妻子。诚然，妻子 
必须从事家中的各种杂务，但她们在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 
并未受到什么限制”。⑤至于老年妇女，还受到人们的很大尊重。 
曼先生在谈到这个民族时 曾说： “在他们那里，妇女所受到的体贴 
和尊重，要比在我们这里的某些阶级中还多。，’⑥在达雅克人中， 
妇女的地位并不低微，她们与男子分担同样多的工作。人们开会 


① Lewin ,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254. 

②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28. 

③ JelHnghous, in Zeitschr. f. EthnoL iii. 369. 

④ Kloss, In the Andamans and Nicobars , p. 242. 

⑤ Portman, A History o 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Andamanese , i. 34. 

⑥ Man, in Jour. Anthr. Inst, xii,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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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什么大事时，妇女也可以参加讨论。在那里，夫妻间都有很深 
的感情，“做丈夫的多能疼爰妻子，也能认真考虑妻子的意见。” ® 
在米纳哈萨的阿尔富尔人中，“做妻子的与丈夫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延续很多代人了 。”® 在台湾岛的土著人中，据 
说夫妻也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盗贼群岛的关岛，土著人是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在他们那里，做妻子的若发现丈夫不忠，就会把村里 
的妇女都叫来。这些人手持长矛，来到这个男子的住处，把他种的 
庄稼统统毁掉，还用长矛逼着他逃离这个家。在英属新几内亚的 KK ) 
迈卢人中，“夫妻双方似乎都有很大的独立性”。马林诺夫斯基从 
未见过有哪个做丈夫的斥责妻子或很粗鲁地提到自己的妻子，相 
反，他看到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夫妻之间是和睦的、无拘无束的。③ 
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复活节岛民中，据说，由于该岛上的男性多于 
女性，因此，“女性受到很多的关心、体贴和照顾，人们对妇女一般 
都很客气，即使谈不上‘钟情’的话。”④在中非的俾格米人中，“夫 
妻之间往往是很有感情的。”⑤据弗里奇说，“在布须曼人中，女性 
是男性的生活伴侣，而在阿班图人中，女性则是给男人干活儿的牲 
口。”⑥据说，在奥因人中，妻子在地位上和丈夫相差无几，有些做 
丈夫的甚至还受到妻子的管束。在纳米布人中，寡妇在继承顺序 
上要先于长子。格伦费尔在谈到上蒙加拉地区的蒙万迪人时曾 
说，他们之所以倾向于一夫一妻制，“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妇女被 


① Gomes ， Seventeen Years among the Sea Dyaks of Borneo, pp. 86 ， 129. 

② Hickson, A Naturalist in North Celebes, p. 282. 

③ Malinowski, in Trans. Roy. Soc. South Australia , xxxix. 571. 

④ Cooke, in Smithsonian Report , 1897 ， p. 716. 

⑤ Johnston, Uganda Protectorate , p. 539. 

⑥ Fritsch, Die Eingeborenen Sud-A frika j, p.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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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很高的价值，无论是道德价值，还是商业 价值， 同一位作者在 
谈到“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班扎人时也说，这个部落有个很特 
别的地方，就是男人种地，女人则享有很多的照顾。 ® 在西撒哈拉 
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摩尔人中，女人对男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男 
101人对女人则是毕恭毕敬。在图阿雷格人中，“女人与男人是平等 
的，即便女人在某些方面比不上男人。” @ 加那利群岛的关切人对 
女性也是非常尊重的。 

至于说到其他一些严格或比较严格地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未开 
化民族，我至少可以这样 讲：在 这样的民族中，我尚未发现一例有 
关女性受虐待的报道。当然，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妇女也 
可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说，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瓦雷加人中， 
“已婚妇女几乎和男人一样受尊敬。”③但是，在普遍实行一夫多妻 
制的其他很多民族中，则不是这样。由此，我认为，有些低等民族 
之所以实行一夫一妻制，原因之一想必就在于男子顾及到了女人 
的感情。当然，这种顾及本身也可能是岀于环境的因素，诸如女性 
人数较少，或是经济状况较差，因而不能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些环 
境因素也从其他方面导致了一夫一妻制。至于说到文明民族，他 
们之所以禁止一夫多妻制，显然也有顾及妇女的感情这样一个原 
因。 


除了顾及妇女的感情之外，性爱本身中的某些因素也会促使 
男子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专心于一个女人。贝恩曾经说过，“就其 
本质而言，人类的社交兴趣是扩散型的。即使是母爱之情，也可以 


① Johnstone ，George Grenfell and the Congo , ii. 676 sq. 

② Duveyrier, Exploration du Sahara, p. 339. 

③ Delhaise, op. cit.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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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个对象。报复的对象，也并不只限一人。至于统治之欲，更需 
要有众多的从属者。但是，最强烈的爱情，则只能专注于一人。”在 
情人的心目中，他所钟爱之人要比其他所有人都优越得多。我们 
刚才提到的这位心理学家继续 写道： “这种专注之爱在其萌发阶 
段，与一般的好感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过，这种差别很容易扩大。102 
通过感情和敬重的相互作用和再作用，这一差别就变得很大很大 
了。” ® 这种专一的爱情并不仅限于人类。赫尔曼 • 米勒和布雷 
姆等著名观察家发现，鸟类中亦有这种专注之情。达尔文在某些 
驯养的哺乳动物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在情鸟中，如果一只鸟的 
伴偶死了，那么，即使再给它找一个新的、合适的伴偶，它也难以存 
活。 M •乌扎引述弗雷德里克 • 居维叶的话说 ：“当 生活在巴黎植 
物园内的一只猴子死去时，其配偶即会痛不欲生。它久久地抚摸 
着同伴的尸体，直至确信其同伴真的死了。而这时，它就会用两个 
前爪蒙住自己的眼睛，既不吃，也不动，最后死去。”②在人类中， 

专一的爱情不仅见于文明民族，而且也见于未开化民族的男女之 
中。在华盛顿西部和俄勒冈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年轻女子在情 
郎死后迅即自杀的事例，并非罕见。”③在未开化民族中，殉情的 
事也不少，这种事虽多见于女性，但在男性中也时有发生。 据了 
解，在塔希提，就有一些求亲者因绝望而轻生。在新赫布里底群岛 103 
的彭特科斯特岛，曾有人因单相思而自杀，还有人因单相思而日见 
消瘦，憔悴至死。在斐济，巴兹尔 • 汤姆森爵士“曾遇到几件当地 

① Bain, Emotions and the Will, p. 136 sq. 

② Houzeau, Etudes sur les facultes mentales des animaux , ii. 117. 

③ Gibbs，“Tribes of Western Washington and Northwestern Oregon”，in Z7, S. 
Georgrapkical and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Rocky Mountain Region , vol. i. p.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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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之为 ndongai 的事，即相当于欧洲人所说的‘伤心’事。两个 
年轻人在幽会过一两次以后，突然被分开，于是，俩人变得憔悴不 
堪。只有让他们重新相会，才能使他们恢复过来”。 ® 据克鲁克香 
克说，在黄金海岸，爰情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疑虑 
的执着状态，在于它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达到目的。非洲人 
在冲锋陷阵时，总是高喊着恋人的名字为自己 壮胆； 独木舟划手一 
提起恋人的名字，就能迸发出新的力气，奋力 划浆； 疲惫的吊床抬 
夫借助这种全能的呼唤，就能重新焕发精神；孤独的行路人一唱起 
赞美恋人的歌曲，就能驱散旅途的寂寞。”而一旦阻止有情人的结 
合，就可能酿成诸如殉情这样的灾难性后果。 © 据戴维斯说，曾有 
一位黑人男子，因恋人沦为奴隶，他又几经解救而不成，于是，宁可 
与恋人同做奴隶，也不愿双双分离。多尔顿描述说，帕哈里亚部落 
的青年男女可以有很浪漫的恋情，“即使分开短短的一个小时，他 
们也很难过”。③柯尔在回忆他客居维多利亚的生活时，说起过一 
个土著青年，他痴迷地爱着一个姑娘。这件事使柯尔 想到： “人类 
在情感上的差异实在是微乎其微。”④澳大利亚的土著少女质朴、 
粗矿，却能唱出浪漫伤感的 情歌： “心上的人啊，我再也不能与你相 
104 见了！”但是，男人在爰情上的专注性，虽可使他在一段时间内不另 
求新欢，却不一定能使他长久地专爱于一人。性爱是不专一的，常 
受见异思迁心理的影响。但是，如果性爱中包含了从精神素质所 
产生的同情心和感情，夫妻间就会形成一种精神的纽带，有了它， 


① Thomson, Fijians, p. 241. 

② Cruickshank ，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st of Africa ^ ii. 207 sqq. 

③ Dalton, op. cit. p. 273. 

④ Curr ，Recollections of Squatting in Victoria ■,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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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青春和美貌消失以后，爱情仍能历久不衰。正是这种纽带， 

导致了持久的一夫一妻关系。 

一 夫一妻制是唯 一一 种在世界各民族中均可实行的婚姻形 
式。在实行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或群婚制的地方，也都伴有一 
夫一妻制的存在。在很多地方，一夫一妻制还是唯——种为风俗 
习惯或法律所允许的婚姻形式。这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势 
力； 也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不能让有的人占有很多妻子， 
而使另一些人娶不到 妻子； 还可能是出于一种情感，即感到一夫多 
妻制是对女性的一种 冒犯； 或者是出于对淫乱的谴责。至于说到 
基督教国家所强制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则有两点必须 记住： 第一， 

当基督教最初传入这些国家时，一夫一妻制已是社会上唯一得到 
承认的婚姻 形式； 第二，一夫多妻制有悖于基督教的精神，因为基 
督教把性欲冲动的每一次恣意宣泄都视为严重的罪孽。教会在其 
早期虽对妇女有所不敬，但对淫乱却极为憎恶。 

我们在对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原因作过一番考究之 
后，便有可能讲清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 么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有利于一夫多妻制的实行，而发展到最高形态时，则又导致一夫一 
妻制？我们已经看到，头一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定的经 
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即财富的积累和不均等的分配以及不断增大 
的社会分化。不过，还有一点也应当注意，即 ：在一 些处于较高阶 
段的蒙昧部落中，战争导致了女性人口的大量 过剩； 但是，在处于 
最低发展阶段的蒙昧部落中，战争则未对男女人口的比例产生严 
重的干扰，因而也未发生女性人口大量过剩的现象。 至于 说到在 
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何以又出现向一夫一 1 妻制复归的倾向，我们 i 05 

则可以找岀更多的 原因： 第一，在文明民族中，任何迷信观念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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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使男子在妻子妊娠期和生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妻子实行 
分居。第二，人们对于多儿多女的渴望已趋于淡薄。第三，人口众 


多的大家庭非但不再对生存斗争有任何帮助，反而被很多人视为 


不堪忍受的负担。第四，一个人的朋友已不再限于自己的亲属，而 
一个人的财富和影响力也不再取决于妻子儿女的多少。第五，做 
妻子的已不再是男人仅有的劳力，体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已为畜 
力以及机械器具所代替。第六，爱情在情趣上趋于高雅，因而在时 
间上趋于持久。第七，在一个有教养的人看来，青春和美貌已不再 
是女性魅力的唯一所在，文明已赋予女性美以新的生命。第八，人 
们对女性的情感给予更多的尊重，过去那些导致女性自己 也情愿 
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原因已不存在。第九，妇女在受到较多的教育 
并享受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其他好处之后，不靠丈夫的供养也可以 
生活得很好。 

一夫一妻制在将来是否仍是社会认可的唯一婚姻形式呢？人 
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根据斯宾塞的说法 ，“一 夫一妻 
制显然是两性关系的终极形式。展望未来，任何变化都离不开完 
善和普及一夫一妻制这个总的方向。，’①而另一方面，勒邦博士则 
认为，未来的欧洲法律将会使一夫多妻制合法化。 M •勒图尔诺也 
说，尽管我们现在认为一夫一妻制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婚姻形式 
都好，但“我们却不必认为一夫一妻制就是婚姻关系演变过程中的 
106 终极。” ②冯. 埃伦费尔斯教授甚至提出 ：雅 利安种族要想后继有 
人，就必须实行一夫多妻制。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 


① 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fry , i. 752. 

② Letournneau, Sociology^ 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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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 ：如果 人类仍按迄今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进，如果导致最先进的 
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各种因素继续发挥作用并不断扩大其影 
响，尤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对妇女情感的尊重以及妇女对立法的 
影响得以进一步增强的话，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就不可能被更改。 
我们实在难以想像，将来某个时候，西方文明会使一个男人同时娶 
有几个女人的这样一种婚姻变得合法化。 



107 


第二十 ns 

一豔多夫制 


与一夫多妻制相比，一妻多夫制是一种甚为罕见的婚姻形式。 

有人曾在美洲发现过一妻多夫制的事例。洪堡在居住于奥里 
诺科河沿岸的阿瓦诺人和迈普雷人中发现，诸兄弟之间往往只娶 
有一个妻子。马基里塔雷人也是这样。在他们那里，长兄被称为 
“兄长”，做弟弟的都得严格地按他说的去做。有人曾问英属圭亚 
那的一个瓦劳人，为什么男人可以娶有两个妻子，而女人则不能有 
两个丈夫。这个瓦劳人“坦率地说道，在他们部落看来，这两种做 
法都没有什么不好。他还说，他本人就认识一个瓦劳女人，她有3 
个丈夫。” $ 据 M . 库德雷说，在法属圭亚那的鲁库延内人中，“半公 
开的一妻多夫现象是很常见的，但完全公开的则不多见。”@西姆 
森先生曾提到，厄瓜多尔的萨帕罗人中也有一妻多夫的情况。他 
说，他曾挑选了两个当地人作他的旅行伙伴。这两个人共有 5 个 
妻子，其中每个人各有两个，还有一个则是两人共有的。基多的卡 
纳里人认为自己的始祖是传说中的一只鸟。这只鸟长有女人的脸 
庞，她同两个互为兄弟的男人发生了关系，生有6个儿女^这6人 
108 就是萨帕罗人的先祖。据格拉布先生说，在巴拉圭查科省的边远 


CD Brett. Indian Tribes of Guiana , p, 1 78. 
② Coudreau, Chez nos Jndiens ,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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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有时也可碰到一妻多夫的情况。他在伦瓜人中就发现过这 
样一例 ：有一 个女人，既能干，又聪明，而且我行我素，一意孤行。 
她就找了两个丈夫，他们分住两地。不过，她的这种做法受到人们 
的指责，特别是受到本部落妇女的强烈谴责。最后，她被迫舍去一 
个，只保留了其中年长的一人做丈夫。 

拉菲托神父写道 ：“在 易洛魁的佐农图亚人（即易洛魁人中的 
塞内卡部落）中，虽然男子不得有多个配偶，但女性有多个 （一 般为 
两个）丈夫却被认为是合法的。” © 在克里人中，常有这样的事发 
生 ：某个 人爱上了朋友的妻子，于是他就去跟朋友说了。这个人如 
果对他有好感，就会提出和他做“性爱兄弟”，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同自己的妻子性交。某些爰斯基摩人中也有一妻多夫的情 
况。尼尔斯•埃格德就曾提到，某个格陵兰女子有两个丈夫，不 
过，她和这两个人都是巫医。克兰茨在其对格陵兰人的描述中，也 
提到“有的女人同好几个男人同 居”。 不过，这位作者也指出，这样 
的女人是会受到众人指责的。一位内奇利尔缪特人告诉罗斯说， 

他和他的半血亲兄弟合娶一个妻子。这样的婚姻在当地人中虽不 
很常见，但在他们看来却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泽曼在谈到西爱斯 
基摩人时也说过，“两个男子合娶一个女人的事时有发生。，’©韦尼 
阿米诺夫曾说过，在古代，特林吉特女子除了丈夫之外，还可有一 109 
名情夫，而他们两人通常都是兄弟。埃尔曼曾谈及阿留申人的“合 
法的一妻多夫制”。他还提到，有的妇女除了其丈夫之外，还有权 
在某段时间内同另一个男人有性关系。这样一种次生的婚姻关系 


① Lafitau, Mosurs des sauvages ameriquains , i. 555. 

② Seemann, Voyage of Herald , ii.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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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在阿留申妇女与来岛打猎或经商的本部落男子之间形成 
的，后又扩及到在本地居住的俄国人。不过，也为回报，这些人也 
得帮助她维持全家的生活。后来，人们就用俄文中的 polovinsh - 
chik —词来称这种情夫，意即“半配偶”。据朗斯多夫说，在阿留申 
群岛的乌纳拉斯卡岛，有的女人“同两个丈夫住在一起，这两个男 
子就共妻的条件已达成一定的协议'$在卡尼亚格缪特人中，两 
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合住的情况时有发生，彼此“并无猜疑与嫉 
妒”。不过，新加入者只有在真正的男主人外出时，才能充当丈夫 
和 主人； 原主人一回，他就什么也不是了，而且还得给原来的主人 
当佣人。 

居住在亚洲最东北部的楚克奇人，有的实行群婚（我将在后面 
的一章中谈及），还有的实行一妻多夫制。在他们那里，已婚男子 
一般都不愿找没结过婚的单身男子做他们的“共妻伙伴”，因为这 
no 些单身男子只能从中受益，而不会有所回报。不过，如果某个已婚 
男子没有孩子而且很想要孩子的话，他就会急着找一个身体强壮 
的单身男子，让他加入进来。于是，这个男子就成了一个“伙伴”， 
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丈夫。据斯滕伯格说，吉利亚克人有这样 
一种习俗 ，即： 哥哥不在家时，弟弟可以同嫂子发生性 关系； 但是弟 
弟不在家时，哥哥则不能同弟媳有染，至少现在是这样。做哥哥的 
如发现弟弟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只能以面部 
表情表示自己的不快。但是，马克西莫夫对做弟弟的是否有权与 
其嫂同居，仍持有疑问，虽然叔嫂间的性关系不像与外人通奸那样 
受人谴责。不过，我们从另一个来源听说，斯莫棱克的吉利亚克人 


① V. Langsdorf , Voyages and Travels, ii. 47. 



盛行一妻多夫制；与吉利亚克地区接壤的阿伊努人，也有实行一妻 
多夫制的，虽然在其他地区居住的阿伊努人中，并无此种传闻。 

在斯特拉博《地理学》的较早版本中，有记载说，米底亚山民曾 
实行一妻多夫制。后来，这一说法被某些编者做了修改，说他们实 
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妻多夫制。但是，这种修改似乎并没 
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中国13世纪的著作家马端临说，在突厥斯坦 
的格泰人和马萨格泰人中，有兄弟共妻的习俗。据说，在马萨格泰 
人中，这种婚姻所生的子女，均属长兄 所有； 一 个人如果没有兄弟 ， m 
就要同其他男子共妻，否则，他就得一辈子打光棍。阿拉伯旅行家 
阿尔贝鲁尼在11世纪时写道，居住在从班久尔地区到克什米尔一 
带的山区居民中，有一种兄弟共妻的习俗。扎豪博士解释说，这位 
作者指的是位于克什米尔以及从法扎巴德到喀布尔一线之间的兴 
都库什山区，即赫扎拉地区、斯瓦特、吉德拉尔和卡菲里斯坦。 

在西藏，一妻多夫制自古以来即很盛行，至今仍很普遍，故而 
有人说以前要比现在更为盛行。据艾哈迈德 • 沙阿说，“西藏的一 
妻多夫制要比穆斯林国家的一夫多妻制更为普遍 。” 虽说各种婚姻 
形式都是共存的，但是，“在那里，正统的婚姻形式是一妻多夫 
制。”®在西藏，某些地方的一妻多夫制又比另一些地方更为常见。 
据罗克希尔说 ，一 妻多夫制只存在于西藏的农业地区，并不见于牧 
民之中。可是，巴伯则断言，一夫多妻制盛行于河谷地带的农区， 
而一妻多夫制则盛行于山地的牧民之中。有不少藏人都曾告诉罗 
克希尔，社会上层是很少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很多有学识的、富有 
的喇嘛都对他说过，“这样一种做法是有罪的，完全是由于人们在 


① Ahmad Shah, Four Years in Tibet,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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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道德上的放纵才产生的，因而决不是一种公认的制度。”早年间曾 
到过西藏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持有这样的观点。 ® 奥拉齐奥 • 彭纳 
曾于1740年左右去过拉萨。他曾讲过，贵族和富裕人家通常都是 
实行一夫一妻制，还有的实行一夫多妻制。另一些人也说过，当 
前，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只限于两种人 ，一 种是富有阶级，其中主要 
是一些头面人物，另一种则是妻子不育者。还有一些记载也说，一 
妻多夫制主要实行于穷人之中。例如，有人就曾说过 ：“如 果一个 
人的财产允许他奢侈一番的话，他是会独自娶一个妻子的还 
有人说••“在一家人中，谁要是从做生意中或从其他什么来源中挣 
得一笔钱的话，谁就会立即分家单过。” © 但是，另一方面，特纳则 
说，一妻多夫制也常常见诸于某些最富裕的家庭。特纳曾于18世 
纪下半叶去过西藏。此外，安德鲁 • 威尔逊先生也说，一妻多夫制 
在西藏各阶层中都很 盛行； 只是在那些与印度教徒或穆斯林有较 
多接触的西藏人中，一妻多夫制才为一夫多妻制所替代。 

在西藏，共妻者一般都是兄弟。选择妻子的权利属于长兄。 

113 按当地人的理解，长兄缔结的婚约亦即其所有兄弟的婚约，如果他 
们愿意加以利用的话。但是，据厄尔先生说，在西藏东部以及在锡 
金，做妻子的嫁过去之后，并不一定就同丈夫的所有弟弟同居。 
“她在这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是否与丈夫的某个弟弟同居，要取 
决于她是否愿意。”这位作者还说 :“如 果一群兄弟中的老大没有成 
亲，而是老二或老三娶了妻子，那么，这位妻子只是 老二或 老三以 
及其下诸弟的共同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娶亲者的哥哥会离开这 


① 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 , p. 213 n. 3. 

② Bonvalot f Across Tibet , iii. 126. 

③ Cunningham, History of the Sikhs,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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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自己单过。哥哥是没有权利要求与弟弟的妻子同居的。” ® 
在西藏的很多地方，共妻者并不一定都是亲兄弟。据厄尔先生说， 

在西藏东部以及在锡金，叔伯兄弟、表兄弟以及半血亲兄弟也可以 
成为共妻者，但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 ，要取得娶亲者的同意；第二， 
娶亲者本人没有亲兄弟。阿贝•德戈丹曾提到，在西藏东部，不仅 
是亲兄弟，就是一般的近亲，也可以成为共妻者。萨拉特•钱德 
拉 • 达斯曾去过拉萨和西藏中部，据他说，“父亲与儿媳、叔父与侄 
媳同居的事并不罕见。即使在贵族之中，做父亲的也对儿媳拥有 
婚姻权。”叫射林先生提到，在西藏西部的首府噶大克，有一位总 
督，他的妻子死了，于是，他就和自己的儿子们共妻于儿媳。谢林 
先生还说，父子共妻显然是西藏一种正统的习俗，这样做的唯一条 
件是，做父亲的不得让儿媳做儿子的母亲。迪阿尔德曾写道，共妻 m 
者“一般来说都是同一家庭的人”。③这话的意思似乎是说，共妻 
者的关系并非总是这样。萨拉特 • 钱 德拉. 达斯就曾说过，他有 
一 位向导，其妻又嫁给了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男人，但这位向导还 
要称这个人为“合伙兄弟”。格雷纳德说，一个西藏人，如果与妻子 
未能生有子女，有时就会找个生人到家里来，让他顶替自己，为自 
己传宗接代。“事实上，这个生人就成了家中主人的形式上的兄 
弟，享有与亲兄弟相同的权利。”(3)邦瓦洛曾就色热松多的一妻多 
夫制做过描述。据他讲，任何年轻男子，如想分享头一位丈夫的幸 
福，都可主动提出，“达成条件之后，即可在灶火旁占有其位置。这 


① Earle, quoted by Risley, People of India , p. 211. 

②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 p. 327. 

③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iv. 572. 

④ Grenard, Tibet, p.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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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就成为家庭中的一员，成为头一个丈夫的共妻者了”。 @ 

共妻者的多少当然首先是取决于有多少兄弟。在扎什伦布寺 
一带，有人向特纳介绍过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5个兄弟，他们同 
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威尔逊曾碰到过一户人家， 
共有6个共妻的兄弟，最小的还是个孩子。一个女子有三五个共 
妻者的事是不罕见的。“但是”，这位作者又说，“在没有对这一问 
题进行精确调查的情况下，我还是应当说，大多数一妻多夫制婚姻 
都是包括两个共妻者。这倒不是因为有谁反对五六人共妻于一个 
女子，而仅仅是因为一家人中往往没有更多的兄弟可以共妻。”② 
所有共妻者都与他们共同的妻子住在一起，组成一家人 。正 
ns 如萨拉特*钱 德拉. 达斯所说的，“诸兄弟只有与其长兄住在一 
起，才有权与长兄共妻。当他们从长兄处分离出去时，也不能要求 
长兄就其共妻权进行赔偿。他们共有的妻子仍旧是长兄的合法妻 
子。” ® 但是据 M . 格雷纳德说，在某个兄弟离家单过之后，他仍保 
留有对长兄之妻的共妻权，正如他也有对父亲家产的继承权一样。 
而诸兄弟对他娶到自己新家中的妻子却没有共妻权。这个妻子仅 
属于他一人所有，因为她不是靠大家庭的家产生活的。但是，即使 
是同一家庭中的诸兄弟，也并非总是都呆在家里。无论何种情况， 
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其适当的份额，似乎还是需要有某种统筹安排。 
据金登 • 沃德先生说，在西藏东部，每个丈夫各与其共有的妻子同 
住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依次轮流。谁住进去了，谁就把自己的靴子 
挂在门口外边，以示妻子现在为自己所占有。 


① lionvalot, op. cit. ii. 124 sq. 

② Wilson» The Abode o f Snotv ♦ p. 210. 

③ Sarat Chandra Das, op. cit. p.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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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妻多夫制婚姻所生的儿子，德西代里说，他们被当作长 
兄的儿子，其他兄弟的侄子。另一些作者则说，孩子们称共妻的长 
兄为“父亲”，称其他人为“小父亲”。据迪阿尔德说，“所生的孩子由 
诸丈夫分享:头胎所生的属最年长的丈夫，以后所生的则分属年龄 
•较小的丈夫。” ® 奥拉齐奥 • 彭纳说，孩子出生后，其父要由其母来指 
认 u 据罗克希尔说，孩子们“把谁当作父亲，就要看做母亲的教他们116 
用这个称谓去指认谁了。”至于对共妻的其他兄弟，则称之为叔伯。 ◎ 
而据威尔逊说，“孩子对诸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 

厄尔先生在谈及西藏东部和锡金时 写道： “长兄(亦即真正的丈 
夫）去世后，妻子可按自己的意愿转给长兄的一个弟弟。如果她选的 
是兄弟中的老二，她仍旧是其诸弟的共有妻子。如果她选的是排行靠 
后的一个兄弟，那她就只是这一兄弟及其诸弟的共有妻子。如果她选 
的是最小的弟弟， 3 P 么，她就只是他一个人的妻子了。”④ 

兄弟共妻的现象，在从阿萨姆到克什米尔的广大喜马拉雅地 
区都很常见，但主要是见诸藏系民族。在阿萨姆北部边界上的山 
地米里人、达夫拉人以及西西阿博尔人中，都有兄弟共妻的现象存 
在。有人指出，阿萨姆的卡西人也实行一妻多夫制，但据费希尔上 
尉说，该民族的上层阶级对此是矢口否认的，而在穷苦人中，“这与 
其说是意味着一妻多夫制，还不如说是意味着离婚和结婚的随意 
性。” ® 据格登少校说，他们目前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而且也没有 


① Du Halde* op. cit. iv. 572. 

② Rockhill, luind of the luitna , p. 212 sq. 

③ Wilson, op, cit. p. 212. 

④ Earle, quoted by Risley, op. cit. p. 211. 

⑤ Fisher, “Memoir of Sylhet, ”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vol. ix.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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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表明他们曾经实行过一妻多夫制。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不 
丹，兄弟共妻现象主要流行于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这些地方都紧 
靠着西藏。此外，不丹还有人实行一夫多妻制，但只限于富人之 
中。据威尔逊先生说，锡金不存在一妻多夫制，但从克劳德•怀特 
m 先生（锡金已故行政专员）和厄尔先生（大吉岭已故副专员）的叙述 
中，我推想，一妻多夫制在锡金还是很常见的。在锡金、不丹西部、 
尼泊尔东部和大吉岭地区，有一支属于蒙古人种的部落——雷布 
查人。在他们那里，一妻多夫制虽然比较罕见，但并非完全不存 
在。有些做弟弟的，就对长兄的妻子享有共妻权。维涅说，在孟加 
拉山区的某些土著民族中，一家之中的诸兄弟只娶一个妻子。而 
在大吉岭地区，据厄尔先生说，还有非兄弟、非近亲关系的几个男 
子合娶一个妻子的现象，虽然说这只是新近出于经济目的而采取 
的一种做法。 

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也实行于旁遮普的很多地方，诸如 
锡尔穆尔，锡尔穆尔以东的琼萨尔和巴瓦尔山 E ， 巴沙尔地区的卡 
118 纳瓦尔，西姆拉地区的科特加尔，以及坎格拉地区的库卢，特别是 
拉胡尔。据潘迪特 • 哈里 基桑. 考尔先生说，“这一习俗在卡内特 
人的上层种姓中很普遍，但在较低的种姓中也有人实行。在这一 
习俗盛行的地区居住的拉杰普特人和其他一些种姓似乎也受到这 
一习俗的影响。”①马森于1842年写道，在锡克人中，同一家庭的 
几个兄弟合娶一个妻子的事并不罕见。他认识几个当兵的，他们 
申请探家，说是哥哥出门了，嫂子在家很孤单。他们的上级认为， 
这一申请是有充足理由的。据说，东旁遮普某些地区的贾特人也 


① Pandit Harikishan Kaul, Census of India , 1911 , p. 287. 


有兄弟共妻的习俗，只是得不到充分的确认。但调查显示，这一习 
俗在贾特人中已完全消失了。旁遮普的科卡尔人在信奉伊斯兰教 
之前，也曾实行一妻多夫制。施蒂尔普纳格尔博士说，在科特加尔 
地区的村子里，以及在布沙希尔和库卢，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大多是 
富裕人家，而穷人则更喜欢一夫多妻制，因为女人可以在家干很多 
活计，因而颇具价值。但是，拉胡尔地区则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在 
那里，兄弟几人更愿意各娶各的妻子，因为“社会上层的几乎所有 
人都实行一夫多妻制”。 ® 

在旁遮普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家庭中，所有兄弟通常都只有一 
个共同的妻子；而且，一般来说，共妻者必须是亲兄弟。但有时，人 
们也允许亲如手足的继兄弟或堂表兄弟与他们共妻。此外，不同 
家庭的人也有实行共妻的，但比较少见的情况。这样做要有协议， 
而且还要把各自的财产合到一起。在旁遮普，共妻的方式因地而119 
异。“长兄往往享有一定的优先权。只有当长兄不在家时，做弟弟 
的才能得以陪伴他们的共同妻子。但是，如果做弟弟的在外做生 
意或从事其他职业，只是定期回来，那么，在其小住期间，做哥哥的 
则会允许他独自陪伴妻子。如果所有兄弟都常年在家，做妻子的 
就往往会将恩爱平分于大家，具体做法是将每一夜留给一个兄弟， 
依次轮换。这种人家一般都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妻子住的，一个是 
诸兄弟住的”。②在库卢，据乌伊法尔维说，做父母的把女儿卖给另 
一家的几个兄弟之后，第一个月她是属于诸兄弟中的老大的，第二 
个月则属于老二，余可类推。我们常听人说，当一个兄弟走进妻子 


① Stulpnagel t Polyandry in the Himalayas，” in Ihe Indian Antiquary ^ vii. p. 

135. 

② Pandit Harikishan Kaul, op. cit. 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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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之后，他就把自己的鞋或帽子留在门口，这就相当于“有人” 
的告示。这时，如果有另一个兄弟想看望妻子，他一见到这种标 
志，就只能回到男人的房间中去。“妻子所生的儿子，不论其生父 
是谁，一般都被称为长兄的儿子•但他们管母亲的丈夫都称为自己 
1^0的父亲。一个人的父亲越多，他就越感到自豪。在库卢，孩子们 
说话时常常说到“大”父亲、“小”父亲。在锡尔穆尔，“第一个 
出生的孩子是长兄的财产，以后出生的孩子依次分给各兄弟。” ® 
有时，做妻子的也可以为每个男孩认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她不是特别认真的话，每次都是认诸兄弟中最富有的为孩子的父 
亲。 


在拉达克地区（今属克什米尔邦管辖），有一支藏系民族，他们 
实行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一妻多夫制。对此，奈特先生曾做过如下 
的 描述： 家中的长子一旦娶亲，便负责掌管家产，只给父母留下一 
小部分，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养活其未婚的女儿。而长子掌管 
家产后，就有义务抚养自己下面的两个弟弟。同时，这两个弟弟也 
不得单另缔结婚约，而必须与其长兄共妻，做这个女子的小丈夫。 
如果某个长子不止有两个弟弟，那么，更小的弟弟则不能参与这个 
家庭的生活，而必须离开家里，到外面去碰运气，或是当喇嘛，或是 
靠干苦力为生，如果走运则可做个“马格帕”。关于这个词的含义， 
我们随后就会讲到。至于留在家里的那两个弟弟，虽然名为妻子 
的小丈夫，但实则没有地位，在长兄看来，他们往往并不比佣人高 
多少。克什米尔邦规定，长兄是家产的唯一所有者。据穆尔克罗 


① ldem<> p. 287 

4 .. Fraser . Journal o f a J our through Part o f the Snozvy Runge o f the Mitnuia 
Mountains *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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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特和特雷贝克说，长兄并没有供养弟弟的义务，因此，只要他愿 
意，甚至还可以把弟弟赶岀门去。这种一妻多夫制的婚姻所生的 
子女，将其母的3个丈夫都认作父亲，但对年长者最为尊敬，因为 
他是一家之主。据德鲁说，孩子们说话时也常用大父亲、小父亲这 
样的称谓。又据贝柳说，孩子们取名时，用的都是母亲的大丈夫的 m 
名字。如果3兄弟中的长兄死了，而妻子又尚未生育的话，她只要 
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式，就可以同长兄的弟弟一她的两个小丈 
夫脱离关系。这个仪式就 是：人 们先在她的一个手指上系一 
根线绳，再把线绳的另一端系在她亡夫的手指上。这时，只要她将 
这线绳弄断，.就表示她同死去的丈夫脱离关系了。而与此同时，她 
同亡夫这两个活着的弟弟也就脱离了关系。 

在拉达克，一个女子在嫁给这样3个兄弟之后，如果她愿意的 
话，还可以再同另一家的一个男子缔结婚姻。一般的女子还都是 
愿意这样做的。她们选择的都是身材较好的青年男子，而且该男 
子在兄弟中的排行也要在第三以后，这样，他对自己家的地产就不 
留恋了，同时对长兄娶来的妻子也不享有共妻权。这样的丈夫，就 
被称作某个女人的“马格帕”。这种“马格帕”丈夫要想保留住自己 
的地位，就必须对其女主人百依百顺。他是妻子的财产，不得离妻 
而去，除非妻子有什么下流的行为^>而妻子只要对他不满意了 ， gp 
可把他逐出门去，而且不需要提出什么理由，也不需要履行什么手 
续，一般只须送给他一只绵羊和几个卢比，就可以把他打发走了。 
而在此时，她又可以给自己再找一个“马格帕”了。德鲁也曾提到， 
在那里，做妻子的有权从另外一家给自己再找一个 丈夫。 他还举 
了几个实例，说的是几个已经嫁给两三个兄弟的女人，利用这一特 
权又找了一个男人。但他又说，他还了解到几个4兄弟合娶一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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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例，并且认为，这种共妻者的数目是没有限制的。据乌伊法尔 
维说，一个女子嫁给四五个兄弟之后，只要自己愿意，还可以再找一 
个丈夫。但是，坎宁安则认为，拉达克的一妻多夫制严格地局限于 
兄弟 共妻； 至于共妻者的数目，虽然三四个兄弟合娶一妻的事也不 
122能说是罕见，但最常见的情况还是两兄弟合娶一妻。据穆尔克罗夫 
特和特雷贝克说，做父母的通常是把小儿子送去当喇嘛，但是， 
“如果家里兄弟较多，他们之间就会达成协议，让弟弟们做嫂子 
的小丈夫。”长兄死后，其财产、权威和寡妻则归排行靠前的弟弟 
所有。马丁乌兹扎曼汗在1911年的印度人口调查报告中也谈 
到，诸兄弟中，除被选出当喇嘛的和送给别人家做“卡纳达马” 
(亦即乌格帕）的之外，其他几人都生活在一起，并合娶一个妻 
子。但只有长兄一人需要办理结婚手续，其余兄弟只要得到承 
诺，便可在这一婚姻中占有他们的位置。诸兄弟可以平等地分 
享妻子的恩爱，虽然是借了长兄的光。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 
子女均为长兄所有。如果一个人没有兄弟，那么，也可以将外人 
招到家里来，共娶一个妻子，同时也一起为家里挣钱。但是这种 
情况甚为罕见。我们无法判断以上这些说法是否都很准确，以 
及是否说的乃是该地区不同地方的事。在拉达克，虽然一妻多 
夫制是相当普遍的，但当地也有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存 
在。有钱人家的女子就只愿意嫁给一个男人，而有钱的男子“则 
根据自己的财力，一般都娶有两三个女人”。① 

在印度北部，不独喜马拉雅地 E 的山民实行兄弟共妻式一妻 
多夫制，平原地区的不少村子，也有实行兄弟共妻的，只是有所 


① Cunningham, Ladakh p. 306. 


掩饰而已。拉赫曼•辛哈王公曾去过那里，他确信，布伦德舍赫 
尔地区朱木拿河沿岸的每一个古贾尔人的村庄，差不多都有一些 
穷人实行一妻多夫制，虽然这并不是公认的或合法的习俗。这位123 
王 公说： “妻子通常是嫁给长兄的，如果他还不致太老的话。但 
是，无论是长兄还是其兄弟，他们都知道，大家都可以陪伴这个 
妻子。而妻子所生的子女，则是属于长兄一人的。”①我们似乎 
有理由相信，在西北诸省西部的贾特人中，也有人实行兄弟共妻 
式的一妻多夫制，只是本民族的人对此矢口否认。至于这一婚姻 
形式在旁遮普贾特人中的实行，则是不容置疑的。柯克帕特里克 
先生就曾写道，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比较有钱的话，“他一般都 
会给每个儿子都娶一个妻子。但是，如果某个人没有这么多钱， 
承担不起屡办婚事的开销，他就会只给其长子娶一个妻子。日 
后，这个妻子会按照风俗习惯，将其他几个兄弟接纳为共妻者。” 
虽然婆罗门教是反对叔嫂同居的，但是，关起门来不让外人知 
道，却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很多妇女吵架时，有人就说对 
方： “你也太不尽职了。你的小叔子想跟你亲热亲热，你都不 
让。”②在安巴拉山麓地带的各印度教种姓中，做嫂子的乃被视 
为同母异父兄弟、甚至所有堂表兄弟的共同财产。不过据说，这 
种放纵的行为现在已经不见了。桑塔尔人是达罗毗荼人中的一个 
部落，其语言属于科拉尔语族，他们居住在西孟加拉、北奥里 
萨、帕格尔布尔，以及巴尔加那地区。在他们那里，据说一个男 
子的未婚弟弟可以与其嫂同居，“只要他们顾及哥哥的尊严和感 


① Crooket Tribes dnd Castes of the i^iorih-West€r?i Provinces ^ ii* 444 scj, 

② Kirkpatrick，Polyandry in the Panjab M ； in The Itidiau Antiquary « vol* vii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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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在他面前调情嬉闹即可”。®另据一份材料说，那些做弟 
⑶弟的，即使在结婚以后，也仍旧保留有这一特权。在布伊亚人 
(焦达讷格布尔的一个重要部落）和坎德人（达罗毗荼人的一个 
部落，1905年之前属中央诸省，现属比哈尔和奥里萨）中，做 
弟弟的在结婚之前可与其嫂同居。在科尔库人、奥朗人（焦达讷 
格布尔从事农耕的一个达罗毗荼部落）和中央诸省的其他一些部 
落中/做弟弟的在婚礼上的某些做法，可能也是这种特权的残存 
形式。莫特在描述他1766年的巴拉索尔之行时曾写道，那些年 
轻的已婚男子离开家里，来到孟加拉之后，做弟弟的就在家为他 
传宗接代。 

除了喜马拉雅地区之外，印度南部也是盛行一妻多夫制的一 
个主要地区。在尼尔吉里山区的托达人中，一妻多夫制的做法相 
当普遍。在他们那里，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后，女的通常也就成了男 
方诸兄弟的妻子。如果日后这家又生了男孩，他也同样可以分享 
诸兄的婚姻权。据肖特博士的记述，女子出嫁时，要由父母领着来 
125 到夫家，向丈夫施以优雅的跪拜礼，并低垂着头。这时，丈夫要把 
一只脚顶到妻子的额头上。当地人把这看作是妻子敬重并服从丈 
夫的象征。丈夫如果还有弟弟，其弟弟也要轮流这样来做。“然 
后，新郎及其弟弟把新娘带到一处最近的树林中，依次与新娘完 
婚。” @ 哈克尼斯说，在这种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中，长兄享有 
最高的权威。目前，虽说绝大多数一妻多夫制婚姻都是兄弟共妻 
式的，但也有少数不是这样。同一氏族的男子、同一代的男子，也 


① Craven » “Traces of Fraternal Polyandry amongst the Santals/' in Jour. 
Asiatic Soc. Bengal , vol. lxxii pt. iii. 89. 

② Shortt ， Hill Ranges o f Southern India , i. 11. 


有实行共妻的。里弗斯博士就提到过一例同一女子与不同氏族的 
几个男子的婚姻。共妻者如果是兄弟，则会同住于 一村； 如是同氏 
族的，也可能会同住于 一村； 但如果仅仅是同一代人，那么，则可能 
分住各村。如果是这种情况，妻子就要照例一一与每个丈夫同住， 
每次一般为一个月，但这种安排也有很大的伸缩性。有一个托达 
人曾跟哈克尼斯说起过，他同妻子皮鲁瓦妮结婚后，妻子又嫁给了 
另两个人 卡克胡德和图姆布特。这个托达人接着 说：“ 现在， 

根据我们的习俗，皮鲁瓦妮第一个月要跟我过，第二个月跟卡克胡 
德过，第三个月跟图姆布特过。” ① 金中校曾在尼尔吉里山区呆过3 
年，他在谈到兄弟共妻时说，妻子与每个兄弟同住一个月。布里克 
斯也说，实行共妻制的兄弟一般都是各有各的住处，他们依次与妻 m 
子同住。 I 7 世纪初，费尼齐奥神父曾写 道：“ 公共的妻子属于所有 
的兄弟，夜间听从于年长者，白天则听从于年轻者。”@ 根据 另一份 
手稿的记载，“两兄弟合娶一妻，妻子晚上和当哥哥的过，白天和当 
弟弟的过。” ® 

沃德关于尼尔吉里山区的记载始自1821年。据他讲，妻子所 
生的男孩依照排行顺序分属共妻的诸兄弟。贝尔雷恩和扬森夫人 
在谈及妻子所生子女的归属问题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前者还认 
为，这一习俗可以解释他们何以要溺杀女婴，因为共妻的诸兄弟当 
然都想要男孩，不想要女孩。而根据里弗斯博士的说法，共妻的诸 


① Harkness’ Description of a Singular Race inhabiting the Neilgheery Hills , 
p. 122 sq. 

② Besse， H Un ancien document inedit sur les Todas，” in Anthropos, ii. 974. 

③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by Miss A. de Alberti, in Rivers, Todas, p.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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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都被视为孩子的父亲，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如果哪个兄弟离 
大家而去，并在外面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那么，他就会失去其做父 
亲的权利。至于在非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中，哪个丈夫在妻 
子怀孕大约7个月时为她举行赠送模拟弓箭的仪式，从社会意义 
上说，便成为即将出生的那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以后出生的孩子的 
父亲，直至有另一个丈夫在她再次怀孕7个月时送给她弓箭。 

127 在托达人中，除了这种正式的婚姻之外，还有另一种也被认可 

的结亲方式，即一个女人结婚后，还可以在另一个男人的家里做正 
式的情妇。有的女人甚至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情夫，而有的男人也 
有不止一个情妇。据沃德说，女人可以“不管其诸夫是否同意随 
意选择情夫；但根据金和里弗斯的说法，则必须经过诸夫的同意。 
男女间的这种结合所生的孩子，被视为正式婚姻所出。除了这一 
点之外，情夫的地位似乎与丈夫没有什么差别。情夫可以把情妇 
带回自己村里去住，宛如一对正式的夫妻。更有甚者，据沃德说， 
做丈夫的还得对做情夫的礼让三分。如果某个女人正呆在丈夫家 
里，这时她的情夫来了，那么，做丈夫的就会立刻退出，把妻子留给 
其情夫。这里还应再补充一点 ：虽然 一妻多夫制在托达人中至今 
仍很普遍，但其他一些婚姻形式，诸如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 
群婚，也都与一妻多夫制相伴共存. 

据说，尼尔吉里山区的另一个民族——丛林库隆巴人，也实行 
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巴达加人，据说有 
这样一种规 矩：“ 丈夫不在家时，其兄弟可以同嫂子发生关系。 ”0) 
某些较早时的作者曾说，库尔格人实行一妻多夫制或家庭共妻制。 


① Thurston ，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ndia ♦ i. 10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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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格人亦称科达加人，是库尔格地区的主要部落，其语言是几种 


达罗毗荼语的混合语。但是， G . 里克特牧师在其1870年出版的^ 

《库尔格手册》中说，经过对上述说法的认真审核，他发现事实是， 

“不管过去的习俗如何，现在，在库尔格人中，并没有这样一种民族 
« 

习俗”。® 

马拉巴尔婚姻管理处主 管说： “在卡利卡特、瓦卢瓦纳德和波 
纳尼等地区的木匠和铁匠中，一家之中的几兄弟常常合娶一个妻 
子。” © 辛乌丁酋长在16世纪中期及下半叶去过马拉巴尔，他也做 
过类似的记载。他 写道： “木匠、铁匠、油漆匠等行当中的人，都是 
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女人。不过，只有亲兄弟和近亲之间才有这样 
的事。” ® 据弗拉 • 保利诺•达 • S . 巴尔托洛梅奥始自18世纪末 
期的记载，在马拉巴尔海岸的铜匠中有一种习俗，即一家几兄弟中 
只有长兄一人娶亲，但他不在时，则由其兄弟替代他在婚姻中的位 
置。巴尔托洛梅奥还说，在其他一些低等种姓中可能也有这种习 
俗。在马拉巴尔的坎马兰人（亦即手工艺人）中，长兄在娶亲的当 
日与新娘同居，此外，每个弟弟也都有专门划出的几天与新娘同 
居。但是，据这种一妻多夫制说“在这些种姓中正以很快的速度消 
亡，这主要是受了西方文明的 影响” 。④关于科钦邦北部以及南马 
拉巴尔瓦卢瓦纳德地区的伊朱万人，亦即蒂扬人，我们听说，“如果 
一家四五个兄弟都住在一起，那么，在长兄娶亲之后，再通过一个 
简单的仪式，其妻也就成了诸兄弟共同的妻子。”其具体做法 是：新 


① ^.ichter^Manual of Coorg ^ p. 139. 

② Moore ，Malabar Lazu and Cust-om , p. 58. 

③ Zeen-ud-deen, Tohfut-ul-mujahideen, p. 65. 

④ Anantha Krishna Iyer, Cochin Tribes and Castes, i.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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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郎先同他的姐妹或其他什么人，来到女方家里，交上娶亲的聘金。 
然后，新娘和新郎双双坐在一块席子上，有人给他们送来牛奶、水 
果和糖，这样，他们就结成夫妻了。接下来是举办婚宴。婚宴之 
后，新郎便带新娘回家。“这时，新娘还只是长兄一人的妻子。如 
果她还想成为新郎诸兄弟的妻子，那么，就需要和这几个兄弟再吃 
一道甜食。这道甜食，可以在新郎家吃，由新郎的母亲 来做； 也可 
以在新娘家吃，由新娘的母亲来做。从此以后，她就成了这几个兄 
弟的共同妻子了。现在，当地仍有四五个兄弟合娶一个年轻女子 
的习俗” 。① 瑟斯顿先生了解到，在蒂扬人中，妻子住在屋里，诸夫 
住在屋外，如果哪个做丈夫的要和妻子约会，就会把一把小刀放在 
门框上，作为一个记号，以阻止其他丈夫进屋。科钦邦的卡尼扬 
人，亦称卡尼桑人，也实行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据了解，他 
们那里的一种婚礼仪式也同刚才讲到的十分类似。在他们那里， 
共妻的诸兄弟经常离家在外，以占卜谋生。一旦有几个兄弟碰巧 
赶在一块儿回来几个星期，那么，他们就依次按照母亲所指定的地 
方，—与妻子相会。 一 夫多妻的事在他们那里几乎是闻所 未闻。 
马拉巴尔的托尔科兰人，亦即从事皮匠工作的种姓，也实行兄弟共 
妻式的一妻多夫制。据说，从前，在他们那里，只有那些家境较好 
的人，才能单独娶上一个妻子。实行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的还 
有科钦邦的维尔库鲁普人，以及马拉巴尔的剌头匠阶层。这些剌 
头匠据说是纳亚尔人，由于他们的职业被人看不起，社会地位也下 
降了。关于维尔库鲁普人，据说，妻子所生的子女均被视为所有兄 
130 弟的子女，他们称共妻的诸兄弟均为父亲。 


① Ibid. i. 294 s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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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都拉地区的卡兰人中，一个女子嫁给 10 个、8个、6个或 
2个男人的事常有发生。这些男人均被视为孩子的父亲。据说， 
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托蒂扬人有一种习俗 ：女子 过门后，还要与丈夫 
的兄弟、近亲乃至叔伯同居。据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遭遇恶运。 

“在当地人看来，这样做并不会使做妻子的丢脸。如果有人还是不 
愿意这样做，祭司就会强迫她们接受这一习俗。” ® 在马都拉地区 
的库努瓦维拉拉人中，“如果家中的房地产由于没有儿孙继承，就 
要落人某个女儿手中时，家里就不会允许她嫁给成年男子，而是让 
她同一个小男孩或是父亲寝室中的什么东西举行婚礼。这样，她 
就可以随意与本种姓中她所中意的任何男子交欢了。由这种关系 
所生的后代可继承家产，从而使女方家产不致外流。” ® 据信，在哥 
印拜陀地区的维拉拉种姓中，做父亲的在儿子尚未成年时同儿媳 
发生性关系，乃是一种很常见的习俗。而这种关系所生的后代被 
认作儿子的孩子。这种把大媳妇嫁给小男孩的事，在盛行表亲婚131 
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而妻子在丈夫未成年时，通常都可以与另 
外的人同居。其同居者可以是其公公，也可以是其姑姑的儿子或 
其他某一近亲，甚至还可以是本种姓中她所中意的任何一个男子。 
在庭瓦利地区的雷迪人中，以及在南印度和克什米尔的托蒂扬人、 
巴达加人和另外一些部落或种姓中，这种做法都很盛行。但是，这 
样的婚姻既不能被称之为一妻多夫制，也不能被看作一妻多夫制 
的某种遗迹。我们在前面曾说过，俄国农民中就有这样的做法。 
在那里，有些做父亲的在儿子还很小时就给他娶了亲，一来是为的 


① Nelson , Madura Country , ii . 82. 

② Nelson, op. cit. ii.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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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里添一个女劳力，二来也是为的趁儿子还小时先同儿媳同居。 
在塞尔维亚，至今还可以见到这样的事。此外，阿尔奎斯特在奥斯 
加克人中，斯米尔诺夫在切列米斯人和莫尔多瓦人中，冯 • 哈克斯 
特豪森在高加索的奥塞梯人中，也都见到过这样的事。 

一妻多夫制也曾在锡兰腹地普遍流行，直至1860年左右，才为 
总督亨利 • 沃德爵士所禁止。但是，尽管有政府的禁令，这一做法 
仍旧存在。 I 9 世纪中叶，一妻多夫制虽已在沿海各省绝迹，但据说 
在全岛其他地方仍很普遍，只有维达人例外。据埃 默森. 坦南特爵 
士说，一妻多夫制主要是在富有的阶级中 流行； 但据戴维博士说，这 
132 种婚姻形式在各阶级中都很普遍，并无贫富贵贱之分。有不少妇女 
都有三四个丈夫，还有的有五个甚至更多。瑟尔遇到过一个高种姓 
的康提妇女，她嫁给了八个兄弟。共妻的丈夫大都是兄弟，尤其是 
在最髙的种姓中。茄安维尔写 道:“ 求亲时，全家人一起出动。家里 
的人越多，能给女方提供的不动产也就越多。与女方成亲的，乃是 
全家的人。” 0 但是，兄弟之间似乎并不总是合娶一妻，而共妻的丈夫 
也并非都是亲兄弟。1818年，一个由德高望重的僧伽罗人所组成的 
委员会在康提编成了一部习惯法 （ Niti - Nighanduva ) ，其中规定 ：“父 
母将女儿嫁给某一男子之后，若孩男子出于寻求他人帮助或防止家 
产分割(譬如说，由于家产太少，无以分割）的目的，意欲与他人共 
妻，则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否则不得付诸实行。若某一已婚男子 
同意以自己之妻与另一非兄弟关系的男子所共有，那么，即使妻子 
本人同意，若其父母不同意，此种合婚亦不得实行。，，②如果诸方均 


① Jotnville, “Religion and Manners of the People of Ceylon,” in Asiatick Researches , 
vii. 427. 

② Niti-Nigkanduva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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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同意，那么，做丈夫的即可将数名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子带 
回家中，所生子女均被视为第一个丈夫的子女，但他们也可以继承 
其生父的财产。共妻的诸兄弟所生的后代，称诸兄弟皆为父亲，但 
有“大”、“小”父亲之分。所生的后代均被认为是诸兄弟共同的继承133 
人。但是，如有财产诉讼发生，则子女都以诸兄弟中的长兄认作自 
己的父亲。对此，康提的法律是予以承认的。巴尔德斯始自1672 
年的记载似乎也反映出，共妻的诸丈夫中有一人是主要的丈夫。他 
曾写道:“丈夫有事外出时，就会提出由他的亲兄弟来实施其做丈夫 
的职责。”①除了一妻多夫制之外，康提的法律也承认其他各种婚姻 
形式，诸如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群婚。不过，一夫一妻制比较 
常见，而一夫多妻制则甚为罕见。瑟尔说，他在锡兰居住期间，无论 
是在内地，还是在沿海，他都从未遇到过一个娶有多妻或宣称娶有 
多妻的僧伽罗人。 

我们以上讨论的是印度某些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在这些 
民族中，共妻的诸夫要么都是兄弟，要么多是兄弟。但是，印度还 
有一个民族实行的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即非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 
夫制。这个民族就是居住在科钦、马拉巴尔和特拉凡哥尔的纳亚 
尔人，亦即奈尔人。自15世纪初以来，已有许多旅行家对这种情 134 
况加以证实。在19世纪，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一直处于衰退之 
中，至今可以说已基本绝迹，只在某些边远地医还有残存。在那 
里，人们还可以见到，或者说几年前还曾见到一妻多夫制，甚 至是 】 35 
非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不过，苏布拉马尼亚•艾亚尔在 


① Baladaeus， “ Description of Malabar and Coromandel ； as also of CeyJon，” in 
Churchill s Collection of Voyages » iii *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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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曾写道，所有体面的纳亚尔人所实行的，都是一种严格的 
一'夫一 1 妻制。 

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在人类婚姻史上曾扮演过一个重要而 
又容易使人误解的角色，因此，我准备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这个民族，有一个清晰的了 
解。 

纳亚尔人一般被认为是达罗毗荼人，他们构成了荣誉种姓中 
的第三等，也是最后一等人，被冠以纯“马拉雅拉的首陀罗”之称。 
他们原来都是贵族，从小习武，长大后除了从武之外，不从事任何 
其他工作。人们离家外出时，随身都带有武器。在纳亚尔人中，男 
孩在1到7岁时，即被送人学校，学习使用各种武器。老师先是伸 
展和弯曲他们的关节部位，以使身体柔韧，而后就教他们怎样保护 
好自己的武器，并能熟练地运用这些武器。学成之后，即加人行伍 
之中。有的负责保卫国王，并发誓为国王 尽忠； 有的则负责保护王 
公贵族，并从他们那里领取报酬。这些武士都住在城外，住地围有 
栅栏，与外人不相往来，住地内则应有尽有。直到18世纪末时，纳 
亚尔人一直是一个从武的民族。但是后来，则专门从事农业、服务 
于政府部门或致力于内部事务，为自己贏得了“忠诚、平和的公民” 
136 这一美称。在现在的纳亚尔种姓中，还有世袭的商人、工匠、油贩 
子、乃至理发匠和洗衣匠。此外，来自卡纳里和泰米尔地区的连续 
不断的移民潮，似乎也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部落。这些种姓 
和部落采行了其周围较有地位的社会阶层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 
式，并取用了他们的种姓名称。 

按照纳亚尔人的习惯做法，每一个女子在进人青春期之前，都 

要举行一种婚姻仪式，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给她找来一个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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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丈夫，让他把一枚称做“塔里”的小金片系在她的颈上。我在前 
面曾经讲过这种仪式， ® 并指出，从前，经办这种仪式的男人可能 
还要为他在名义上所娶的这个女子 破贞。 但是，即使是在从前，这 
个男人对这名女子也没有更大的权利。一个女子在经历了这种仪 
式之后，便可以与自己中意的任何婆罗门或纳亚尔人同居。不过， 

她若是与一个种姓较低的人同居的话，就会被处死，至少也会被逐 
岀家门。女子“没有义务接收两人或更多人的爱慕”， @ 但她们通 
常都有好几个情人，而这样做并不让人看不起。至于一个女子究 
竟有多少情人，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有说两三个的，有说三 
四个的，有说五六个的，有说五至十个的，还有说十个和十个以上 
的。据说，1788年提普 • 苏丹巡访卡利卡特时，曾向纳亚尔人发 
布了一个文告，认为一个女子与十个男子相交之行径比野兽更有 
不如，并要他们将此陋习革除。巴尔博扎说过，一个女子拥有的情1 37 
人越多，就越受人尊敬。但是从某些作者的记载来看，一个纳亚尔 
女子可以接待的来访男人，似乎还是有一定限制的。皮拉尔就说 
过：“ 如果愿意的话，每个女子可以同时拥有三个丈夫。”@希罗尼 
莫•迪•桑托 • 斯特凡诺表 示：“ 每位女士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找 
七八个丈夫。”④据格罗斯说，习俗和法律都不曾对一个女子有多 
少情人做过严格的限制，但很少有超过六七 个的； 而汉密尔顿则明 
确表示，任何纳亚尔妇女都不得同时拥有12个以上的丈夫。 


① Supra, i. 184 sqq. 

② Grose, A Voyage to the East-Indies ， i. 243. 

③ Pyrard, The Voyage of F. P.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the Maldives ， 
and Brazil , i. 384. 

④ Hieronimo di Santo Stefano, in Li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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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男子获准来到女方家里之后，通常都会给其情妇几件首 
饰，并送给情妇的母亲一块布。但是，这些礼物并不贵重，故不能 
由此而推断说，女子找情夫是出于金钱的目的。一个女人的所有 
情夫都分担维持其生活的责任，但她却不同这些情夫住在一起。 
很早以前，孔蒂就曾有过明确的记载，说那些做丈夫的只是在夜里 
去女方家里探妻，第二天早上就回自己家了。直至今日，还常有这 
样的事发生。纳加姆•艾亚曾说过，在南马拉巴尔和北特拉凡哥 
尔，男人把女人娶回家里的事甚为罕见。据其他一些作者说，女子 
总是常住在自己的“塔尔瓦德”（即母系家宅）之中，如果她是一个 
富有的“塔尔瓦德”的成员，或者说，如果做丈夫的没有独立的财产 
138 的话。一个女人与诸情夫达成某种协议之后，即与他们实行同居。 
有些早期的记载说，她们是根据情夫的多少，把一天24小时分成 
若干段，每个情夫都可以有一段时间住到女方家里。有的则说，每 
个情夫依次陪其共同的情妇住一天，时间的计算是从每天的中午 
到第二天的 中午； 时间一到，头一个就走了，后一个就来了。还有 
一种说法比较 简单： 每个情夫轮流与情妇过夜。与这些说法有所 
不同的，是汉密尔顿的记载。他 写道： “他们（诸丈夫）根据结婚的 
早晚顺序依次与她同居，每人呆10天左右，总之是使每个人都能 
排上。谁与她同居，谁就要在这段期间给她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 

由于诸丈夫总是轮流而来，因此她的日子也就过得很富足。 . 

而在每个丈夫与她同居期间，她也都要为其采买食品，做饭，洗衣， 
还要帮他们擦拭武器。”①当某个情夫到女方家中走访时，他总要 


① Hamilton， “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in Pinkerton,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 viii. p.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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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件武器或别的什么标志放在门口。这样，在他逗留期间，别人 
就都不敢再进来了。有了这样的安排，就可以避免某些不便，避免 
相互争吵。据说，诸情夫之间的关系很少甚或从未受到嫉妒心的 
干扰。 


关于这种男女关系所生的子女，则有各种说法。孔蒂说，子女 


是按妻子的意愿分派给各个丈夫的。根据巴泰马的说法，由母亲 
来定“某个孩子是这个丈夫的，还是那个丈 夫的； 孩子根据母亲的139 
指认，跟其父而去”。①据汉密尔顿说，“女子怀胎后，即指定出胎 
儿的父亲。在母亲把孩子哺乳大，并教他学会走路和说话之后，即 
由所指认的父亲负责对孩子的教育。”②福布斯也说，妻子可指定 
孩子的父亲，做父亲的有义务抚养孩子。而皮拉尔则说，由诸丈夫 
“共同养活妻子，抚养孩子”。③但是，根据洛佩斯•德 • 卡斯塔涅 
达的说法，纳亚尔人“从来不把其情妇所生的孩子看作是自 己的， 
不管他们之间有多相像”。④巴尔博扎也说，孩子们“一直是由母亲 
和舅舅抚养并带大的”，做父亲的从来不承认孩子是他们的，也从 
来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以上这些说法，从最早期的到最晚近的 
都大致相同。考虑到这一点，后两位作者的说法显然就有些不同 
寻常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早先 ，纳亚尔人在父子关系上的 
做法与现在有所不同，但自 17 世纪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父亲 


① Barthema , Itinerario nello India , fol . liii . a . 

② Hamilton , loc. cit. p . 375. 

③ Pyrard , op. cit. i . 384. 

④ Lopez de Castanheda ,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v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 i . 48. 

⑤ Barbosa ,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East Africa and Malabar in the be¬ 
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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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已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承认。至于说到纳亚尔人的继承规 
贝 IJ ， 则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在他们那里，一个人的所有遗产都是 
属于其姐妹的儿子的。直至今日，在任何情况下，做子女的都是 
“继承母亲的塔尔瓦德的财产和地位 ”。 T 

纳亚尔人中一女与数男的结合，成得也快，散得也快。巴尔博 
扎和卡斯塔涅达都说过，每个男人都可以随意抛弃自己的情妇，同 
样，女人也可以随时不让其情夫来访，或是将其情夫撵走。即使是 
现在，对于所谓“二次婚姻”，即他们所说的“桑班达姆”（即“结 
伙”），只要一方愿意，即可中止。不过，实际上很少有人行使这种 
随意离异的权利。至于说到纳亚尔人的这种一女数男的结合是否 
具有合法性，则说法不一。皮拉尔曾说过，他们在同一时间内只能 
有一个妻子。朱塞佩•迪 • 圣玛丽亚则说，他们可以有五个妻子。 
而汉密尔顿却说，在他们那里，一个男人可以有多少妻子 ，一 个女 
人可以有多少丈夫，都没有一定的限制。 

在以上的叙述中，我用的多是“情夫”和“情妇”这样的词，而不 
是“丈夫”和“妻子”。这是因为，纳亚尔人的这种一女与数男的结 
合很难被称作“婚姻”。有些作者就曾明确指岀，纳亚尔人并不是 
结婚，或者说，他们不被允许结婚。现在，“桑班达姆”的关系实际 
上虽被赋予一夫一妻制关系的全部神圣性，但从法律上说，男方在 
与妻子儿女的关系上，都不享有被认可的权利，也不承担被认可 
141 的义务。从非法律的观点来看，“婚姻”一词也很难用于纳亚尔人 
的这种男女关系。这是考 虑到： 第一，这种关系具有极大的松散性 
和极强的权 宜性； 第二，这些男人从不和女方住在 一起； 第三，从 


① Jogendra Nath Bhattacharya , Hindu Castes and Sects ,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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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记载来看，做父亲的职责被完全忽略了。在这些方面，纳亚尔 
人与我们在本章中所讲到的另一些印度民族有很大的不同。诚 
然，在那些民族中，同某个女人有性关系的那些男人也未必都是严 
格意义上的丈夫，但她毕竟是在法律的意义上嫁给了其中的某些 
人，至少是其中的一个人。此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没有任何 
迹象表明，在纳亚尔人中，经常同某一女人过性生活的那些男人， 
具有亲兄弟的关系。有的作者说过，在纳亚尔人中，亲兄弟差不多 
总是住在一 起的；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女人并不同 
她的情夫们住在一起。最后还应指出 ：实行 情夫情妇制和母系继 
承制的纳亚尔人，是同实行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和父系继承制 
的民族混杂居住在一个地区的。 

据说，在印度南部还有一些种姓或部落也实行非兄弟共妻式 
的一妻多夫制，他们同纳亚尔人的关系都很近。有关这方面的情 
况，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纳亚尔人一妻多夫制的起源时有所论及。 
在特拉凡哥尔高原实行母系制的穆杜瓦尔人中，一夫多妻制和一 
妻多夫制都是被允许的，前者比较常见，而后者则较为罕见。但 
是，亲兄弟不得实行共妻，堂兄弟也不得实行共妻。“某个男子在 
某个村子中可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但是在几英里之外，他却可 
能是诸多共妻者中的一员。”不过，“在豆蔻丘陵，以及在该部落大 
多数人居住的丘陵西麓，人们实行的还是一夫一 妻制。 那里的人 M 2 
对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做法都很憎恶。，’① 

一般来说，在当今的印度，一妻多夫制的实行只限于非雅利安 
人的藏系部落和达罗毗荼部落或种姓之中。但是，据不少人推测， 


① Thurston’ 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ndia * v. 92 t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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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多夫制也曾存在于早期的雅利安人之中。《摩诃婆罗多》中就 
曾讲到，般度族五兄弟中的长兄在一次射箭比赛中赢得了黑公主， 
后来，她就成了五兄弟共同的妻子。诚然，其中三兄弟的母亲恭 
蒂，据说是出于某种误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批准了他们的结合。 
而且，五兄弟还用超自然的天意来做解释，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对 
的。此外，黑公主的父亲也对此事表示强烈反对。他说，虽然国王 
可以娶很多的女人，但王后则只能有一个男人。他宣布，黑公主的 
婚姻是同习俗和吠陀的精神相抵触的。但是，坚战则回答说，这种 
做法早有先例。他列 举说: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曾讲到，阇蒂罗•乔 
达蜜就有七个 丈夫； 某位圣人的女儿伐尔克希则嫁给了十个兄弟。 
毗耶娑也肯定了这种婚姻的合法性。他把这种做法称为自古以来 
就得到认可的一种习俗。有一本律书讲到，“新娘是嫁给新郎一 
家的，不是嫁给新郎一人的。”但这部律书也宣布，这样一种做法现 
143 在已被禁止。 ® 另一部律书则将“把新娘嫁给全家人”的做法说成 
是南方某些地区的一种习俗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能证明， 
一妻多夫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雅利安习俗。同样，这也不是吠陀 
时代的习俗。奥珀特曾指出，般度族五兄弟合娶黑公主一事，以及 
其他一些奇特的习俗，都同印度的非雅利安居民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有人提出，般度族五兄弟是武士，在男女关系 
上自然可以随便一些。也有人说，假如被征服的土著人实行一妻 
多夫制的话，那么，征服者也就自然会仿而效之，正如英国的骑士 
来到蛮荒之地，他们比爱尔兰人还爱尔兰人。还有人说，雅利安征 


① Apastamba-t ii. 10. 27,3 sq. 

② Brinaspati » xxvi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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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远道而来，当然不能随军携带大量妇女，因此也很乐于实行这 
种一妻多夫制。但是，婆罗门教是一直反对一妻多夫制的。在其 
圣律中被认可的一种最倾向于一妻多夫制的态度，是这样一种规 
定： 如果某对夫妻无后，则丈夫可授权妻子与丈夫的兄弟或其他近 
亲（色宾陀）同居，以求得后代。但是，这一规定的意图所在，是要 H 4 
求得儿女，因此，自然不能把它看作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的一种 
遗存形式。 

在古代雅利安人中，似乎确有这样的一种 习俗： 一个上了年纪 
的或不能生育的已婚男子，可以找人代为帮助，为自己生一个合法 
的继承人。据说，这是斯巴达的吕库古斯所允许的，甚至还有人说 
这是他规定的。在德国的传说和农民旧俗中，还保留着这种习俗 
的某些痕迹。在雅典，如果某个女继承人的丈夫（夫妻均为近亲） 
不能履行其婚姻职责，那么，她就有权再找一个亲戚来帮忙。据波 
利比奥斯说，斯巴达曾存在过真正的一妻多夫制。他说，那里常有 
几个兄弟合娶一个妻子的事，所生子女由大家共同抚养。而色诺 
芬则说 :“在 斯巴达，做妻子的并不反对承担两个家庭的责任 。”① 
爱尔兰的古代传说中曾提及过兄弟共妻的事。在斯堪的纳维亚人 
的“英林加萨迦”中，有一个神话，说的是女神弗里格，在丈夫奥丁 
不在的时候，又嫁给了他的两兄弟维利和韦。但有人推测，这是奥 14 5 
丁最初时的另外两个名字。 

情夫情妇制曾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习俗存在于欧洲。据说， 
在早先，佛罗伦萨的良家妇女都会根据婚约中已订好的一个条款， 
要求再找一个情夫，而不管她对自己的婚姻是否满意。蒙塔古夫 


① Xenophen, Lacedaemoniorum respublica ,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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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曾于1716年去过维也纳宫廷。她写道，那里“有一种既定的习 
俗， 即：每 位太太都有两个丈夫，一个是有名有实的 ，一 个是有实无 
名的。这种关系在当地是尽人皆知的。因此，如果你邀请一位有 
地位的太太出席晚宴，而同时又没有邀请她的两个随从——情夫 
和丈夫，那简直就是对她的一种侮辱，会令她十分不快。在晚宴 
上，每位太太都是庄重地坐在她的情夫与丈夫之间。一般来说，这 
种亚婚姻关系前后可持续20年。而情妇还可以完全支配其可怜 
情夫的家产，甚至可以使他家破人亡。”这位女作者又 写道： 一个女 
人，“从刚一结婚就开始四处找情夫。情夫乃是一个女人的车马。 
没有情夫，也就显不出女人的气派来。”而那些做丈夫的，“对给自 
己的妻子献殷情的人也并无恶感，就像是这些人在帮自己干事，使 
得自己免去很多麻烦。其实，他们也没闲着，因为他们在别处，通 
常也在帮别人干事。” ®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亚洲。在马来半岛雪兰莪的乌鲁冷 
吉，居住着坦琼人。据坎贝尔说，在他们那里，女人总是自己找丈 
夫，而且可以找不止一个。据说，有一个住在方打坎青的女子，就找 
了 4个丈夫。对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马丁博士曾心存疑问 ，理由 
是此说别无查证。但是，斯基特和布莱格登两先生则确认，在乌鲁 
冷吉的萨凯人中，有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记载。在婆罗洲的中部高 
原，有一支完全以丛林中的野产为生的游动部落——普南人。他们 
虽然一般都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也有人实行一妻多夫制。据凯特 
说，婆罗洲西部希丁地方的达雅克人中，一个女人可以有4个丈夫， 
而且，妇女行使这一特权，既不用遮遮掩掩，也不会被人看不起。不 


① Lady Montagu, Letters and Works , i. 244 sq. 



过，在这种情况下，所生的孩子都归第一个丈夫一个人来管。里德 
尔说，在凯伊群岛，“妇女原来总是与数名男子同住，所生的子女则 
是跟着母亲过。” ®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一支山地民族——苏巴努人 
中，“有人把实行一妻多夫制归因于当地男子太穷，拿不出娶亲所需 
的聘礼，于是，两个人便合着买一个女人做妻子”。② 

在马绍尔群岛，一妻多夫制仍然存在，虽说通过传教士的影 
响，这种婚姻已大为减少。在异教徒中，有地位的妇女想找几个丈 
夫，就可以找几个丈夫。从前，她们对这一权利的行使，曾达到过 
很高的程度。所有的丈夫均被认为是孩子的父亲。一妻多夫制也 
是或曾是马克萨斯群岛土著人的传统习俗之一。德•罗克弗伊曾 
于19世纪上半叶去过该群岛，据他讲，几乎每个女人都至少有两 
个丈夫，而只有那些最本分的女人，才满足于两个丈夫。一般来 
说，后找的丈夫都是头一个丈夫的兄弟或朋友，而妻子则睡在他们 U7 
中间。所生的子女，或者归养活妻子的那个丈夫，或者归妻子所指 
认为孩子父亲的那个丈夫。至于一夫多妻制，则是极为罕见的。 
在整个这一群岛的范围内，哪个男人要是娶有一个以上的女人，大 
家都会特别提到的。利相斯基在一份稍早的记载中，曾谈到马克 
萨斯群岛努卡希瓦岛上的土著。他 写道： “在富裕人家，每个女人 
都有两个丈夫，其中一个可被称为助理丈夫。这个助理丈夫，在另 
一个丈夫在家时，不过是家里的头号佣人 而已； 而当另一个丈夫外 
出时，他就可以行使婚姻的一切权利，还有义务陪太太出去。有 
时，这个地位较低的丈夫是婚后才 找的； 不过，一般来说，都是两个 


① Riedel, I)e sluikeri kroesharige rassen tusschen Setef?es en Papua, p. 236. 

② Finley and Churchill , Subanu,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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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先后求婚。女方若对他们两人的求婚都表同意的话，则指定 
一人为正，一人为副。副夫一般都是穷人，但相貌和身材都较 
好。” ® 陶坦博士也对马克萨斯群岛居民的婚姻习俗做过描述。据 
他讲，一个人从娶亲的头一天起，他的所有兄弟也就都成了新娘的 
从属丈夫，而新娘的所有姐妹也就都成了新郎的从属妻子。但是， 
这并不从妨碍其姐妹另嫁他人，如果她们尚未嫁人的话。不过，一 
个女人的几个丈夫并不一定都是兄弟。假如有一个人抢了别人的 
妻子，那他就成了她的主要丈夫。而原来那个丈夫，如果愿意随妻 
而来的话，则只能做她的从属丈夫，并做主要丈夫的佣人。身为主 
要妻子的女人，也可以自己去找从属丈夫，而且这样的事还不少。 
女人生的孩子被视为其所有丈夫的孩子，孩子之间也以兄弟姐妹 
相称。据梅尔维尔说，在蒂皮谷地，男人都只有一个妻子，而成年 
m 女性则至少有两个丈夫。“第二个求亲者年岁都较大，他们是自己 
找上门来的。有了儿子和女儿，都带回自己的住地去。” © 里弗斯 
博士曾说，马克萨斯群岛上的一妻多夫制有一个特点，就是诸丈夫 
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中一'个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而另一■个 
则没有什么地位。我不知道他这种说法出自何处，但这显然是与 
罗克弗伊和陶坦博士两人的说法相矛盾的。甚至连利相斯基关于 
努卡希瓦人的报告，也不能证实里弗斯博士的这一说法。 

在夏威夷群岛，除了有群婚(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进行讨论) 
之外，还有一妻多夫制和情夫情妇制。例如，在酋长之家 ，一 个女人 
通常都有两个丈夫。妻子生了孩子，第一个归头一个丈夫，第二个 


① Lisiansky ，Voyage round the World , p. 83. 

② Melville ，Typeej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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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后一个丈夫。在毛利人的图霍部落中，有少数几个孤立的事例表 
明，“已婚妇女有通奸行为。而该部落也同意一个女人可有两个丈 
夫。”但是，在整个毛利人中，贝斯特先生并未发现一妻多夫的制 
度。① 不过，毛利人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曾提到过一妻多夫制，说的是 
一个叫希纳乌里的女子，嫁给了两兄弟，他们分别叫做伊胡阿塔迈 
和伊胡瓦莱瓦莱。在新喀里多尼亚，据 M . 蒙塞隆说，一妻多夫制似 
乎并非完全不存在。哈德菲尔德牧师曾于1888年从利富岛写信给 
我，说据当地有一位长者了解，全岛共有3例一妻多夫制婚姻，但是 
岛上的土著人对共妻的丈夫都很看不起。在这3例婚姻中，有两例 
是兄弟共妻，另一例则是非亲属共妻。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马利科149 
洛岛，有时也有两个男人合娶一个女人的事。在班克斯群岛，据了 
解，有两个鳏夫同一个寡妇同居的事，两个鳏夫皆称女方为妻，若有 
了孩子，也被视为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但是”，科德林顿博士说， 
“这种同居与其说是一种婚姻，不如说是感到后半生孤独寂寞的人 
出于权宜之计的一种组合。”此外，还有一些做丈夫的，默许妻子与 
另一个男人来往，但这第二个男人并不是丈夫，而且，这种事在当地 
也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 ® 在所罗门群岛圣克里斯托瓦尔岛的阿罗 
西地区，常有这样 的事: “一个男人，只要交一些钱，即可和一对夫妇 
同住。不少人都说，他与这对夫妇同住，仅仅是为了找个人给他做 
饭，给他干干地里的活儿。他并没有权利与主妇发生关系。但是， 
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只要再交些钱即可，还有生了孩子的。在有 
的村子里，最多时有三四个男人以这种方式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① Best, “Maori Marriage Customs, w in Trans . and Proceed. New Zealand Institu¬ 
te. xxxvi. 28. 

② Codrington* Melanesians y p. 24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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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的孩子均被认为是第一个丈夫的子女。 ”® 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以西的卢夫岛，现在只住有大约80个人。当地有一种习俗，即做丈 
夫的都允许别的男人与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甚至有人说，女人在 
一定程度上乃是全体男人的公共财产。 

关于新几内亚的某些美拉尼西亚人以及澳大利亚的某些土著 
人实行性共有制的情况，我们将在群婚一章中予以讨论。现在，我 
只想指出一 点：在 有些情况下，他们的性关系也可呈现出一种单纯 
的一妻多夫制的性质。例如，在澳大利亚中部艾尔湖一带的迪埃 
_里人中，鳏夫可以同其兄弟的妻子发生关系，未婚男子也可同别人 
的妻子相爱。据布尔默说，在吉普斯兰的黑人中，“我们有理由相 
信，其风俗习惯准许单身男子偶与兄弟之妻同居，也准许已婚男子 
与妻子的姐妹同居 。” ® 有时 ，一 些被当作群婚证据而举出的事实， 
其实只能说是一种一妻多夫制的关系。例如，有人就说过，在昆士 
兰的瓦克尔布拉人中，一个男子的未婚弟弟（亲兄弟或部落兄弟） 
可以同这个男子的妻子发生关系，也有义务保护她所生的孩子。 
詹姆斯 • 弗雷泽爵士关于澳大利亚不存在一妻多夫制的说法，如 
果是从“婚姻”一词的全部意义来理解“一妻多夫制”的话，则没有 
什么错误可言。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在谈及澳大利亚人现 
在的状况时，也应避免使用“群婚”一词。 

马达加斯加也存在一妻多夫制，虽然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 
由于内战的影响，安坦格纳省的很多居民背井离乡，流落到另一个 
省安家。在这些人中，就有几个兄弟合娶一个女人的，所生的子女 


① Fox,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an CristovaU Solomon Islands,” in Jour. Roy. An- 
th?\ Inst. xlix. 118 sq, 

O Bulmer, inCurr ， T. he Australian Race ^ iii.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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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这几个兄弟共同的孩子。在同一岛上的梅里纳人中，一 
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不仅成了亡夫长兄的妻子，而且，只要长兄 
同意，还会成为亡夫其他兄弟的妻子。于是，也就成为当地人所说 
的“众人之妻”。但是，到18世纪末期，这一做法已经废止了。直 
至最近，马尔加什妇女虽然只有一个丈夫，但根据祖先留下的宗 
法，当丈夫不在时，还必须委身于丈夫的弟弟，乃至姐夫妹夫和表 
姐夫表妹夫，因为她是这些人的“共同配偶”。在他们那里，如果有 m 
人被捉了奸，被捉者可以向做丈夫的提出，为他分担家庭开支，同 
时也共有他的妻子和儿女，以此抵罪。据说，对于这一建议，受到 
伤害的丈夫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马达加斯加的诸女王可随意 
找好几个丈夫。1818年，有一位旅行家曾去过该岛的东岸，发现 
那里的一位王后有4个丈夫，而 M . 格朗迪迪埃则遇见过一个有 
两个丈夫陪同的女王。据瓦尔特先生说，在马达加斯加西北海岸 
外面的贝岛上，女人一般不得有一个以上的丈夫，但是，无 论是在 

这个小岛上，还是在附近的大岛上，都有一妻多夫制的情况存 
在。 


邦蒂耶尔和勒弗里耶曾描述过1402年让•德•贝当古征 
服加那利人并使其皈依基督教的情况。其中讲到，在兰塞罗特 
岛，大多数妇女都有3个丈夫，他们“按月轮流伺候妻子。也就 
是说，下个月将与妻子同居的那个丈夫，要先在这儿呆上整整一 
个月，悉心伺候妻子以及本月与妻子同居的那个丈夫。于是，做 
妻子的便月月有人照顾。”①据阿布雷乌•德 • 加林多说，“与某 
些听错了信息的作者所断言的情况相反”，在加那利人中，女人 


① Bontier and le Verrier, The Canarians ^ p.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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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有一个丈夫。 ® 但是，加林多讲这话时，是在1632年，较之 
1402年，已过了很长时间。正如洪堡所言，与让•德•贝当古同 
行的那两位传教士未能就他们所讲到的那一习俗，给我们留下更 
多的细节，这实在令人遗憾。 

据发现，在非洲大陆的几个民族中，也有人实行一妻多夫制。 

脱桑伯格曾说过，“在霍屯督人中，有的男人有两个妻子，也有一些女 
人有两个丈夫，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通奸者会被处死。麦考尔 • 
希尔先生也说过，在南非的班图族山民中，有些人实行一妻多夫 
制。 他说: “有些男子凑不够娶亲所需的牛羊数目，父亲也无能为 
力，于是就找个有钱人资助，条件便是共享婚姻权。”®据罗兰先生 
说，在巴苏陀人中，妻妾成群的酋长“需要得到很多青年男子的侍 
奉和拥戴，而这些人又穷得娶不起妻子，于是酋长就把自己的妾送 
给他们，有的是临时性的，有的则是永久性的。但不管是哪种情 
况，所生的孩子均属酋长所有。酋长被认为是这些孩子名义上的 
父亲和所有者”。®约翰 • 罗斯科牧师在谈到中非安科莱的一支 
牧业部落巴尼扬科勒人（亦称巴希马人）时，曾 写道： “有些穷人付 
不起娶亲所需的那么多牛，但是却有足够的牛奶可以养活自己和 
妻子，于是，他就去找一个或几个兄弟，一起支付聘礼。这样，娶来 
的妻子也就成了兄弟几人的共同妻子。虽然只有长兄一人参加婚 
礼，但他们都明白，娶来的妻子属于这个合同中的所有人。妻子未 


① Abreu de Galindo, History o 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the Canary 
Islands , p. 68. 

② Yhunberg, Travels in Europe » A frica » and Asia ( 1770 — 1779) , ii. 193. 

③ Theal ，Yelloiv and Dark-skinned People of Africa south of the Zambesi » p. 

224. 

④ Rolland ♦ quoted by Theal» History of the Boers ,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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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时，与诸兄弟轮流同住；怀孕后，则一直与长兄同住，直至孩子 
出生。这种婚姻所生的所有孩子，均被看作是长兄的子女。以后， 

哪个兄弟发了财，想自己娶一个妻子时，尽可以放弃他在这种关系 

■ 

中所拥有的一份权利。” 0 做妻子的也无妨与丈夫的朋友或亲属同 153 
居，生下来的孩子亦属于丈夫。罗斯科先生说，就他所知，除了这 
支班图人之外，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另外唯一一支班图人就是住在 
乌干达以南的巴齐巴人了。但是，他并没有就这支班图人的婚姻 
形式提供更多的细节。据 M . 朱诺说，在东南非的巴佩蒂人中，有 
这样一种一妻多夫制 ：做妻 子的在有了小孩之后，即可同别的男人 
发生性关系。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情夫情妇制。在非洲的很多部 
落中，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就会悄悄地把自己的兄弟或其 
他什么人叫到妻子这里来，为的是能让他们生个孩子。据温伍 
德 • 里德说，阿散蒂国王的姐妹们“为了使王室后继有人，可以同 
任何她们看得上的人进行谈判，只要这个人身体强健，长相较好， 
并有一定的地位即可”。 ® 在塞拉利昂的某些部落中，“身为大酋 
长的女人，想同多少男人发生性关系，就可以同多少男人发生性关 
系。”在这些部落中，“一个人如果有很多的妻子，甚至不反对他的 
儿子们与她们（除亲生母亲和帮其断奶者）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在 
他眼皮下干就行。……这种半苟合权也适用于他的侄子及侄孙，154 
但不适用于他的孙子”。③诺斯科特 • W . 托马斯先生曾告诉我， 
在尼日利亚南部的伊丰人中，做儿子的在父亲在世时也同样可以 


① Roscoe, Northern Bantu , p. 121. 

② Reade ，Savage Africa ^ p. 43. 

③ Vergette ， Certain Marriage Customs of some of the Tribes in the Protectorate 
of Sierra Leone ,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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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的诸妻发生性关系。 

斯特拉博曾经断言，一妻多夫制也曾流行于肥沃的阿拉比亚。 
他指出.•“家中的诸兄弟共同拥有家产，但由长兄掌诸兄弟合 
娶一妻，平日里谁先找上门来，谁先与妻共枕，并将手杖留在门口。 
不过，做妻子的总是与长兄一起过夜。” ® 格拉瑟和温克勒认为，他 
们已从萨巴人和密尼安人的碑文中找到证据，足以证实斯特拉博 
的这一说法。据布哈里所述，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妻子，也曾是阿拉 
伯异教徒的一种 习俗； 小孩出生后，由母亲为其指认生父。布哈里 
还提到另一种婚姻形式，叫做 nikah al-istib 和‘，即做丈夫的让妻 
子委身于某个贵族，而为贵族生养后代。但是，内尔德克认为，我 
们很难把一位伊斯兰教神学家作为阿拉伯异教习俗的可靠见证 
人。他还说，阿拉伯中部这种貌似一妻多夫制的现象，不过是一种 
既卖淫活动而已。按照罗伯逊 • 史密斯的说法，“在迦南人、阿拉米 
人和异教犹太人的某些宗教仪式中 ，一 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 
是绝对的性放纵。这一点似乎可以证明，在整个闪米特地区，曾流 
行过极其粗陋的一妻多夫制。” © 但是，依我之见，把那些宗教仪式 
看作过去的婚姻习俗所留下来的遗迹，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从以上综述的材料来看，有直接证据足以说明的是 ，一 妻多夫 
制只是在少数几个地区内，才有较多的人 实行； 而在很多民族中， 
它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至于把一妻多夫制说成是全民族唯一认可 
的婚姻形式这一说法，则只有一例，说的是突厥斯坦的马萨格泰 
人。但是，这一出于中国古代作者对域外民族的记载，似不足为 


① Strabo, Geo graphic a , xvi. 4. 25 ， c. 783. 

② Robertson Smith,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Early Arabia ,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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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妻多夫制如同一夫多妻制一样，往往会发生倾向于一夫一 
妻制的变化。例如，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总有一个妻子（多是先 
娶之妻）是主要的 妻子； 而同样，在一妻多夫制家庭中，也往往有一 
个丈夫（多是最先成婚的丈夫）是主要的丈夫。与主要的丈夫分享 
其妻的男子，常被说成是从属丈夫，或被说成是他的副手或助手。 
他们只有在真正的丈夫不在家时，才能充当丈夫和一家之主的角 
色； 而真正的丈夫一回来，他们就成了他的佣人，或仅仅被认为是 
主妇的情夫、“半配偶”、主人的“性爱兄弟”、夫妇二人的“伴侣”。 

共妻的诸丈夫往往都是亲兄弟，不过，在很多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 
族中，虽然其主要形式都是兄弟共妻，但也有其他亲属共妻的，甚 
至还有非亲属共妻的。此外，兄弟几人中，也有不参与共 妻的； 而 
做妻子的，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人家中再找一个丈夫。在实行兄弟156 
共妻的民族中，长兄通常被视为主要的丈夫。妻子是他娶来的，诸 
兄弟的婚姻权都是从其长兄订立的婚约中得到的。不过，诸兄弟 
要取得做丈夫的资格，有时还须经历某种特別的仪式。此外，我们 
还听到一些说法，诸如 ：诸兄 弟只有一直同长兄住在一起，才能提 
出共妻的要求；长兄去世后，尤其是身后没有留下子女时，做妻子 
的只要通过一道简单的仪式，即可与亡夫的诸兄弟脱离 关系； 诸兄 
弟的待遇往往还比不上长兄的佣人，长兄可以随意把他们逐出家 
门。还有一些说法或明或暗地 表示： 做弟弟的虽然可与长兄之妻 
同居，特别是在长兄外出时，但其实并不被真的当作丈夫。在某些 
地方，妻子所生的子女全被视为长兄的子女，孩子们称长兄为 
“父”，称其诸兄弟为“叔”。即使全都称为父亲，也有 “大” “小，，之 
分。而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其他地方，不论实行的是兄弟共妻，还 
是非兄弟共妻，共妻的诸夫都一律被视为孩子们的 父亲； 妻子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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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按诸夫的伯仲关系或按妻子的指认，分给各个丈夫。在实行 
⑻ 一妻多夫制的很多民族中，诸夫轮流与其共同的妻子同居。如果 
是兄弟共妻，每一轮往往都是从长兄开始。妻子在怀孕至分娩期 
间，则要同长兄住在一起。只有两份材料说，妻子总是与诸兄弟中 
的长兄一起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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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畐 
一麵 荽夫制（续) 


158 


我们在上一章中，描述了一妻多夫制的各种情况。现在，我们 
接着来讨论可能导致一妻多夫制的各种原因。而原因之一就在于 
男女比例的失衡。据说，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很多民族中，男性人 
口都多于女性。而某些民族的一妻多夫制就曾被直接归因于男多 
女少这一事实。 

据洪堡说，在奥里诺科河流域的阿瓦诺人和迈普雷人中，人们 
之所以实行一妻多夫制，是由于两性比例不均，即男多女少。 M . 

沙凡扬在谈到马基里塔雷人时，也讲过类似的话。同样，巴拉圭查 
科省边境地区某些民族实行的一妻多夫制，也被归因于女少男多。 
泽曼在谈到某些西部爱斯基摩人的一妻多夫制时，曾说道，这一习 
俗“似乎起因于女性人数较少这一事实。”①根据帕特卡诺夫在 
1912年的统计，在吉利亚克人中，共有男性2 556人，女性2 093 
人。由此，他把吉利亚克人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原因解释为男女比 159 
例不均。马端临曾指岀，在突厥斯坦的马萨格泰人中，一家之中的 
几个兄弟之所以合娶一个妻子，是因为他们那里的男性大大多于 
女性。 

关于西藏的一妻多夫制，有人曾说，其原因在于当地能结婚的 


① Seemann, Voyage of H. M. S. Herald, ii.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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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很少，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喇嘛教在尼姑庵中吸收 
了很多的女子。但是，克彭认为，西藏的宗教并不对一妻多夫制负 
有任何责任。他指出，早在佛教传人西藏之前，当地即已有一妻多 
夫制了。普伊尼教授也指出，在献身于宗教生活的人中，女子的人 
数要比男子少得多。沃德尔曾说到，“现在的僧侣政府要从人民中 
征调大量的独身喇嘛，大约每两个男子中就要抽走一人。 ”0) 而据 
罗克希尔说，尼姑的人数甚少，至少在西藏东部是这样。在拉萨的 
俗民中，女性的人口大大超过了男性。沃德尔把拉萨这种女多男 
少的状况归之于两个原因，一是众多的男子进人寺院，终身不娶； 
一是由于实行一妻多夫制，女性出现剩余，并从家乡流向城市。在 
西藏，结婚和离婚都很容易，因此农村女性进城后，婚姻关系很乱。 
另有一些作者说，有些多余的女性当了妓女，而有些则一直保持单 
身。但是，近些年来出版的著述多认为，西藏的男女比例大体上还 
160 是相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寺院之外的未婚女性应当有很大的 
数量。这是考虑到，当地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并不多。但是，原来 
的那种老说法，即认为西藏男多女少，也可能是符合实际的。据德 
西代里讲，西藏之所以实行一妻多夫制，首先是由于该地区土地贫 
瘠，可耕地少，其次则是由于女性人口较少。迪阿尔德写道，有人 
曾责怪当地的喇嘛竟允许人们实行这样一种无耻的做法（一妻多 
夫制）。对此，“喇嘛们解释说，这是由于西藏的女性较少。事实 
上，西藏也如同鞑靼地区一样，人们家里尽是男孩，很少见到女 
孩。” @ 谢林先生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及西藏的男女比例时， 


① Waddell,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 p. 469 ， 

②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Empire de Cht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 iv 

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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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讨论当地人口减少的原因时，提到他在 
印度山区所见到的一种情 况：凡 是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地方，“家庭 
人口都很少，而且是男性多，女性少。” ® M . 格雷纳尔则明确指出， 
在西藏，女孩没有男孩多，“根据那曲行政长官的说法，其比例为 
7:8。”®但他又强调说，未婚女性较少，并不是该地区产生一妻多 
夫制的原因，也不是当地人长期实行这一制度所持的理由。相反， 
他认为，西藏现在的女性太多了，有很多人都嫁不出去。其中的原 
因在于 ：第一 ，在人们的家庭中，做丈夫的总的来说要比做妻子的 
稍多 一些； 第二，有很多男子献身宗教，终身不娶。但是，在佛教传 
人西藏之前，当地并不存在宗教性独身。考虑到这一点，格雷纳尔 
的立论也就站不住脚了。据普雷耶瓦尔斯基说，在蒙古人中，“女 
性比男性少得多。” @ 亚沃尔斯基也告诉我们，在土库曼人中，男女 
的出生率为100:76。格雷纳尔认为，蒙古人和土库曼人原来很可 
能都是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虽然他没有说得很肯定。 

据说，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属蒙古人种的民族中，以及在阿萨161 
姆的很多部落中，女性人口都多于男性。1911年的克什米尔人口 
调查报告显示，居住在查谟省海拔较低地区的雅利安民族， 在人口 
状况上自然呈现岀男多女少的比例关系，而拉达克地区的蒙古种 
人则是男少女多。据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说，在拉达克佛教地 
区，女性人口超出了男性，而在印度河沿岸的穆斯林地 g ， 情况正 
好相反。据说，多余的女性要么去了寺院，要么则嫁到了穆斯林家 
庭。而另一方面，德鲁在讨论拉达克的一妻多夫制及其影响时，则 


① Sherring, Western Tibet , p. 88 sq. 

② Grenard, Tibet^ p. 263. 

③ Prejevalsky, Mongolia, i.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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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我问了很多人，想了解那些多余的女性（人们都认为，这肯定 
是由一妻多夫制的习俗所导致的）后来有何遭遇。但是，我没有得 
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据我了解，当地并没有多少老处女。而且，当 


尼姑的女性也没有被抽调当和尚的青年男性多。那种认为一妻多 
夫制改变了男女儿童出生比例（即减少了女婴出生率）的说法，虽 
然不无可能，但毕竟只是一种假说。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统计资 
料，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①1866年在西北诸省进行的一项人 
口调查显示，男女比例为 100:86. 6。而在旁遮普，这一比例则是 
100:81. 8。邓洛普先生在谈到琼萨尔地区的一妻多夫制时曾指 
出：“有一点值得注意，凡是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地方，男女比例都明 
显失衡。例如，我在一个村子里曾发现有 4 00多名男孩，而女孩则 

162 只有120人。 . 而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古尔华尔山区，则是女 

童多于男童。” @ 据说，在科特加尔地区，人们之所以实行一妻多夫 
制，是由于男女比例失衡。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溺杀女 
婴 ，一 是由于当地有一种习惯做法，就是将女婴卖给平原地 区的富 
裕 人家。 费里什塔曾说，在旁遮普的加卡尔人（也许即是科卡尔 
人）中，有这样一种习 俗：“ 女婴一生下来，家人就把她抱到屋门口， 
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刀子，并大声喊道，‘谁要想娶亲，就赶快 
把她带走，要不，我马上就把她杀死了。，这样，当地就出现了男多 
女少的情况，而这又导致了一妻多夫制的习俗。”@在古贾尔人中， 
一妻多夫制的实行“主要是由于部落中的女性太少，而这又是由溺 
杀女婴所造成的。在1870年的反溺婴法通过之前，这一种姓中的 


① Drew ，The ]ummoo and Kashmir Territories , p. 251 

② Dunlop, Hunting in the Himalaya f p. 181 sq. 

③ Ferishta, History of the Rise of the Mohomedan Power in India , i.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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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支系都盛行这一做法。”而在该法案中止了对女婴的这种残害 
之后，“人们就不再有男多女少的感觉了，一妻多夫制的习俗也正 
在渐渐消失，并将很快成为历史。” ® 赫伯特 • 里斯利爵士认为，人 
们没有理由相信，锡金的男女比例会有很大的不均衡。但也有人 
明确指出，在孟加拉北部边境的雷布查人以及其他一些喜马拉雅 
部落中，女性只占少数。在不丹北部和中部地区，一妻多夫制的实 
行远较南部为甚。而据彭伯顿说，在前两个地区，妇女和儿童的稀 
少甚为 明显； 在后一地 E ， 妇女和儿童则和周围地区差不多。德班 
吉里是喜马拉雅山南坡上俯瞰阿萨姆地区的一个城镇，当地人否163 
认他们实行一妻多夫制，并认为这种婚姻很无耻。在那里，老少之 
间、男女之间的人口比例，“似乎都是合乎人口自然规律的”。②据 
190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反映，不丹的女性人口并不明显少于男 
性，在婚配中多出的妇女一般都做了尼姑，或当了妓女。 

从我们所掌握的托达人口记录来看，在各个不同的年份中，都 
是男性多于女性。如果以女性人口为100来计算，1871年的男性人 
口为 140. 6人，1881 年为 130_ 4人，1891 年为 135. 9人。在 1901 年 
的人口调査中，这个数字为 127.4 人。1902年，里弗斯博士从他所 
做的家谱记录中得出的男女比例为132, 2:100。由此看来，男多女 
少的比例关系已在不断缩小。与此同时，一妻多夫制似乎也在趋于 
衰落。里弗斯博士认为，兄弟之间合娶一个妻子的事，现在很可能 
已没有以前多了；而随着女性人口的增加，每个兄弟各娶一妻的事 
则可能比以前多了。这一情况显然支持了一种很普遍的观点 ，即： 


① R 句 a Lachhman Sinh，quoted by Crook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 
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 ii. 444 sq. 

② Pemberton ，Report on Bootan ,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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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达人的一妻多夫制一直同妇女人数的不足有关。据发现，在巴达 
加人中，男性也比女性多出很多。根据1856年对尼尔吉里山区土 
著人口的估算，男性共有21 844人，而女性则只有14 579人。在库 
尔格，“女性极为缺少。” ® 有资料显示，在锡兰，男女人数相差颇大。 
161 在上一世纪中叶，人们发现，僧伽罗人的男女比例相差最大，男性平 


均比女性多出12个百分点。但也有人发现，在该岛北部省份的马 
拉巴尔人中，男性平均只比女性多出6个百分点。根据1891年的 
人口调査，僧伽罗人的男女比例为 108.8: 100。 

据说，在澳大利亚的很多部落中，也是男性占大多数。韦斯特 
加特在上世纪中叶 写道： “如果将各地最近提交新南威尔士立法会 
的有关土著人口的资料综合在一起来看，在这块殖 民地， 目前，成 
年土著人的男女比例尚不及3:2。在土著儿童中，男女比例大约 
也是这种情况。” @ 据柯尔说，在维多利亚的班格朗人中，男性也超 
出了女性，其比例约为3:2。穆尔豪斯在阿德莱德部落中发现，男 
性甚至比女性多出70%。在西澳大利亚， G _ 格雷爵士列了一个新 
生儿的名单，共有222人，其中男婴有129人，而女婴只有93人。 

在马利科洛，也有人实行一妻多夫制，其原因也是女性很少。 

165 帕金森将卢夫岛上的性共有制也归因于这一原因。在夏威夷群 
岛，男性人口超过了女性^在努卡希瓦，以及据蒙塞隆说在新喀里 
多尼亚，也是这样。陶坦博士认为，马克萨斯群岛的一妻多夫制， 
以及整个波利尼西亚的性松弛，都是由于移民多为男性这一事实 
所引起的。在那里，甚至连男人们造的大独木舟都不让女人乘坐。 


① Imperial Gazetteer of hidia , i. 479. 

② Westgarth, Australia Felix ,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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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坦博士还引用了他们的一个传说来证明自己的上述看法。但 
是，很难认为男女比例的短期失衡会产生这样持久的影响。安坦 
格纳的马尔加什人刚流落到另一个省定居时，由于在逃难过程中 
只有少数妇女随行，因此便采行了兄弟共妻的婚制。但是后来，男 
女人数很快就恢复了平衡，一妻多夫制现象又渐渐消失了。在背 
井离乡的移民中，常有关于一妻多夫关系的报道。东印度的苦力 
被带到英属圭亚那以后，有不少人就实行一妻多夫制，三四个男人 
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因为每100个男性中，平均只有不到35个 
女性。科罗曼德尔的克林人移往马六甲、新加坡、爪哇等地时，所 
带妇女极少，所以只能是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女人。 L . 法伊森牧师 
写道： “在斐济的‘输人劳工’中，可发现一妻多夫制。”① 

男多女少的人口状况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洪堡曾解释 
说，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阿瓦诺人和迈普雷人中，女性的缺少是由 166 
于她们必须承担繁重的劳动。但这种说法显然只是一种猜测。在 
谈到另一些未开化民族中男多女少的状况时，也有人做过类似的 
解释。乔切尔森博士指出，.在驯鹿科里亚克人中，每100名男性中 
只有 90.8 名女性，而在同一民族中从事沿海捕捞工作的那部分人 
中，每100名男性中有 102. 6 名女性。他认为，产生这一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因为驯鹿科里亚克妇女的生活同其沿海地区的姐妹相 
比，要艰辛得多。但是，在这个事例中，我们仍然不了解有关男女 
出生率的情况。哈根在苏门答腊的库布人中发现，在很多村子里， 
成年男子都比成年妇女多出很多，而在儿童或新生儿中，却是女孩 
稍多于男孩。哈根认为，女性的死亡率较高，一是因为这些蒙昧人 


① Fison, quoted by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 7 s, p. 246 ,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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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很苦，二是因为女性机体的抵抗力较弱。贝弗里奇指出，在 


维多利亚和里弗赖纳的土著人中，男女之间的出生率是大体相等 


的，但是过了青春期之后，女性的死亡率就比男性高多了。其原因 
有：工 作繁重、待遇很差、早婚早育以及行为不检。还有一些作者 
把澳大利亚各部落中男多女少的状况归因于溺杀女婴。在印度， 
每1 000名男性中只有963名女性。在该国整个西部地区，特别 
是在西北部，都是男性人口多于女性。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 
167 就是溺杀女婴。但也有人指出，“即使在那些已+不再实行或从未实 
行过溺杀女婴这一习俗的地方，女童所得到的关心显然也没有男 

童多。 . 而且，印度女性长大以后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危险也比 

欧洲女性要大。此外，早婚早育、接生技术不佳、整日风吹日晒以 
及从事繁重的劳动，也有导致功能紊乱的危险。”① 

据说，在很多民族中，男多女少的状况都是因溺杀女婴而导致 
的。我们在上文中已谈到这方面的一些事例，并提出，溺杀女婴乃 
是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一个原因。现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些有关的 
事例。所有关于托达人的记载都提到，他们曾有溺杀女婴的习俗。 
我们所见到的最早记载，是沃德留下的。他曾于1821年写道 ：“我 
们对男女人口不均的原因进行了调查。从调查来看，原因就在于他 
们曾有溺杀女婴(至少是每周不吉利的日子出生的女婴）的习俗。” © 
关于目前的情况，里弗斯博士说，他们不大愿意承认有这样的做法。 
每当问到现在是否还有，他们总是坚决予以 否认； 而问到过去的情 
况，他们又避而不谈。里弗斯承认，从目前以及最近的情况而言，托 


①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i. 479 sq. 

② Ward，in Grigg, A Mannual of the Nilagiri District in Madras Presidency ， Ap¬ 
pendix, p. l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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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没有溺杀女婴的经济动机，而且，以前也很难说就存在过这样 
的动机。但他认为，他们那里曾盛行这样的做法，而且现在也还有 
人这样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虽说这一做法已远不如过去盛行。 
而早期曾对托达人进行过研究的几位作者则认为，这种做法在很早 
以前就已经绝迹了。据霍夫说，托达人自己曾信誓旦旦地说过，自 
1819年以来，就不曾有一个婴儿被溺杀。这位作者接着 写道: “据了 
解，现’在，男女幼童的人数已大致相等，由此来看，我希望他们说的 168 
是实情。” 0 但即使我们认定托达人确曾有过溺杀女婴的习俗，我们 
也无法肯定，这就是导致他们男女比例失衡的唯一原因。里弗斯博 
士曾指出，在托达人的家谱中所记载的5岁及5岁以下的儿童中， 
女童已多于男童。他认为，这个迹象表明，溺杀女婴的事在近5年 
中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了。但是，里弗斯在这里所举的两个数据，即 
女童45个和男童4 4 人，数量都很小，不足以排除在托达人中，以及 
在其他很多民族中，曾存在男女出生率不均的可能性。里弗斯本人 
也曾指出，在6至10岁的儿童中，男童有54人，女童有33人;在11 
至15岁的儿童中，男童有41人，女童有20人。同样，在夏威夷群 
岛，溺杀女婴的做法虽然使女性人口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是 
导致男多女少这一人口状况的唯一原因。从1850年至1890年的人 
口调査资料来看，在土著人口中，男性仍旧多于 女性。 事实上，直至 
1884年之前，男性人口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各个民族中， 
男多女少的状况在15岁以下的人口中尤为突出，男性比女性多出 
8. 84个百分点。而据梅尔维尔说，在努卡希瓦的蒂皮人中，完全没 


① Hough ，Letters on the Climate , Inhabitants, Productions, etc. of the Neiigher- 
ries ,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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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说过溺杀女婴的事。 

邓洛普先生在谈到琼萨尔地区男女婴儿出生率明显不均的问 
题时，曾 说:“ 在平原地区的拉杰普特人中，人们在办婚事时大讲排 
场，还要置备大量的嫁妆，这就诱发了溺杀女婴的做法。而在山 
区，则不曾发现这种诱因。因为在山区 ，一 来办婚事没有那么讲 
究，二来做父母的在出嫁女儿时，不仅不用陪送大量的嫁妆，而且 
⑽还往往可以从中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邓洛普先生还 说:“ 有人认 
为，琼萨尔地区男女比例的失衡，可能是由溺杀女婴的习俗所导致 
的。而我则更为看重民族习俗对自然的适应性。” ® 根据1814年 
的一项人口调査，在锡兰的老英属领地中，尚未进入青春期的男女 
童比例为1 161:1 000。对于这一调查结果，戴维认为它与实际情 
况还是比较接近的。不过据他讲，僧伽罗人对溺杀婴儿的行为甚 
为憎恶，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只有在某些极为蛮荒的地方，做父 
母的在自己也快饿死的情况下，迫于牺牲婴儿还是饿死自己的选 
择，才有溺杀婴儿的事发生。而黑克尔则明确告诉我们，在僧伽罗 
人中，男女出生比例一直就不均衡，平均为十比八九的状况。关于 
西藏人，他们从来也不曾被任何人指控过有溺杀女婴的行为。现 
在，只有在某些嫁给汉人的藏族妇女中有这样的做法。 

关于生男生女的原因，现已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但还没 
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获得普遍的赞同。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迪辛博 
士的理论。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理论不仅有正确的原理作基础，而 
且还与我们所谈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根据迪辛的理论，影响动植物 
性别构成的奥秘所在，是自然选择。在每一个物种中，性别比例都 


① Dunlop ，Hunting in the Himalaya^ p* 181 sq 9 



具有保持不变的倾向，但是，机体对于生活环境又具有极强的适应 
性，因此，在特定的状况下，哪种性别更合需要，机体就会繁育出更 
多的具有这种性别的个体。在食物充足的条件下，加强繁殖对物种 
是有益的；而在食物不足的条件下，情况则相反。由于繁殖力主要170 
取决于雌性个体的数量，因此，机体如能得到特别充足的营养，就会 
产生较多的雌性 后代； 如果情况相反，就会产生较多的雄性后代。 

普洛斯博士和迪辛博士曾先后用一些事实来证明实际存在的这样 
一种关 系:食 物充足，则多生 雌性; 食物匮乏，则多生雄性。例如，做 
皮匠的都懂得，富足地区多岀雌兽的皮毛，贫困地区则多岀雄兽的 
皮毛。就人类而言，据说农村地区出生的男孩要比城市多。而我们 
都知道，乡下人的膳食状况往往较差，城里的生活条件则一般较好。 
不过，关于城乡男女出生比率的调查，也有相互矛盾的说法。有的 
调査表明，农村的男性出生率要比城 市高； 而有的则表明，农村的男 
性出生率要比城市低。还有人注意到，与富裕人家相比，穷人家生 
的男孩要多一些。此外，普洛斯还发现，在萨克森地区，髙原出生的 
男孩要比平原多。在1847至1849年间，海拔500米以下地区的男 
女出生比例为 105. 9 : 100,海拔1 001至1 500米的地区为 107. 3 : m 
100,而海拔1 501至2 000米的地 E 为 107. 8 : 100。 

对于贫困多生雄性、富足多生雌性的理论，很多作者都表示支 
持。不过，希普先生指出，这一理论的成立，“并不仅仅与供应母体 
的营养的量与质有关，而且还与母体吸收营养的能力以及母体将 
营养传输给卵巢的能力或倾向有关。” ® 而摩根教授则认为，如果 


① See Heape，“Proportion of the Sexes in Cuba，” 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Roy. Soc. London , ser. B. vol. cc. 275,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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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营养状况可对两性比例产生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其方式并不是 
直接决定胚胎或卵子的性别，而是靠淘汰这种或那种卵子间接地 
产生作用。他还指出，这一结论已为居埃诺和舒尔策两人分别进 
行的实验结果所证明。庞尼特先生曾对有人以1901年伦敦人口 
调査为基础做出的某些统计资料做过研究，他也“倾向于认为，人 
类的生男生女与父母的营养状况无关”。 ® 但是，希普对这一结论 
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 

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有些情况与迪辛博士的理论似 
乎是相吻合的。我们在前面曾提及1814年锡兰的人口统计，对 
此，戴维曾说 过：“ 男女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地区，是该国最贫穷的地 
172 区，那里的人口极为稀少，生存极为艰难。而在不太穷的地方，男 
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就比较小。在某些渔村，食物比较充足，女性人 
口还超出了男性。以极端贫困来促使人们多生男孩，莫非这是具 
有远见的大自然为人类的未来所做的一种明智的安排 ？”© 有一种 
彼此相伴的现象十分引人注意， B 卩：一 妻多夫制往往发生于贫困地 
区或贫困阶层之中。如果说一妻多夫制起因于男多女少的状况， 
那么，我们则可以说，男多女少的状况又是源于营养的贫乏。但 
是，人们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实行一妻多夫制，乃是出于全然不同 
的原因。一妻多夫制的作用之一似乎就是防止挨饿。关于这个问 
题，我们很快就会讲到。 

就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而言，我认为，迪辛博士从他的一般理 
论中所做的另一推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提岀，雄性的数量越 


① Punnett, “On Nutrition and Sex-determination in Man，” in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 xii. 276. 

② Davy ，An Account of the Interior of Ceylon , p. 107.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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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血亲婚配之事就越少。他说，雄性越多，他们在寻找配偶时就 
必须从其岀生地向外走得越远。血亲婚配对物种是有害的，因此， 
血亲的结合就有一种倾向，即生出的雄性后代较多。据内格尔博 
士说，某些自花授粉的植物开的多是雄花。再以马为例，根据格勒 
特博士的统计调查，公马与母马的颜色相差得越大，他们交配所生 
的小母马也就越多。在犹太人中，很多人都是娶表亲为妻，因此犹173 
太人所生的男孩也明显偏多。有人说过，农村人生的男孩相对较 
多，同时，农村人与近亲联姻的事例也比城里多。而据迪辛说，男 
女非法结合所生的多为女孩。 

迪辛为证明他的这一推论所提的根据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这 
几项材料可以被称为证据的话。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他的主 
要结论包含有某种真理。我本人也曾以纯演绎的方式，独立地得 
出同一结论。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推想，异族通婚所生的多是女 
孩。鲍尔斯先生在《加利福尼亚的部落》一书中曾指出 ：“我 经常观 
察到一种奇特的现象，而且很多拓荒者也都对我的这一观察给予 
确认，即，混血儿童大多都是女孩。……我常常看到，有的混血家 
庭所生的孩子都是女孩，但却从未见过有全是男孩的，即使是男孩 
多女孩少的情况也很少见到。” ® 有一位绅士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和北美其他地方呆过多年。我曾和他提起过上面这种说法。他 
说，他本人也同样看到过与此完全一样的情况。据科尔说，在美国 
北方，由法国男子和印第安妇女结合组成的混血家庭，所生的后代 
多是女孩。斯塔克韦瑟先生从美国南方黑白混血者性别统计表中 
发现，黑白混血的女孩比男孩多出12%至15%，而在整个人口中， 


① Powers* Tribes of California f pp, 40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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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出生率则比女性超出5%。据加林多上校说，在中美洲， 
“在白人与通晓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所生的孩子中，可发现女孩明 
174显多于男孩，其比例可为6:4,至少也是5:4。而在印第安人中，男 
孩与女孩的岀生率则大致相等。” ® 斯蒂芬斯先生认为，在尤卡坦 
的通晓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2:1。斯奎尔 
先生曾提到，中美洲的白人与混血人口的比例为1:8。考虑到这 
一情况，这些说法与 M . 贝利在尼加拉瓜所做的观察就相互吻合 
了。贝利说 :“我 发现，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 ：在白 人居多的城市 
中，女孩确实比男孩多。……但在农村，尤其是在印第安人居多的 
地方，情况则恰恰相反，是男性多于女性，这主要是因为印第安人 
多生男孩的缘故。这种现象也见于墨西哥。”② 

关于南美洲混血种族中的两性出生率，我手头尚不掌握确切 
的资料。不过 ， J . S •罗伯顿先生从智利的査尼亚拉尔写信告诉我， 
在混血种人口众多的这个国家，女性的出生率高于男性。1815 
年， V . 施皮克斯和 V . 马蒂乌斯曾在圣保罗做过一次人口统计，统 
计面达到20多万人。根据他们的统计，在混血种人中，女性与男 
性的比例为 114. 65:100;在白人中，为 109. 3:100;在黑人中，为 
100:129。不过，黑人的这一比例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 
我们并不知道当初运往这一地区的黑奴有多少人。圣若昂德尔雷 
伊市是一个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的妇女大量通婚的地区。理査德 • 
175 伯顿爵士从该市1859年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发现，女性比男性多岀 
50%。1844年在里约省所做的一项人口调査也同样显示，女性比 


① Galindo，“On Central America，” in jTo«r, Roy. Geo. Soc. vi. 126. 

② Belly * A travers l f Amerique Centrale , i. 253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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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多出很多。而且，不但在印欧混血种人中是这样，在印第安人 
和黑人混血种人中也是这样。德•卡斯泰尔诺对戈亚斯地区女性 
人口的比例之高，曾颇为惊讶。 

根据1891年的人口调査，在锡兰的当地人中，男性均多于女 
性。在僧伽罗人中，男性为1 063 139人，女性为978 019 人； 在泰 
米尔人中，男性为396 115人，女性为327 738人；在维达人中，男 
性为652人，女性为577 人。 只有在欧亚混血人中，女性稍多于男 
性，女性为10 697人，男性为10 534人。有人在夏威夷群岛也观 
察到了类似的情况。1850至1890年间的历次人口调査显示，在 
土著人中，男性均多于 女性； 在当地出生的欧洲人中，也是男性多 
于女性，只是多出得很少 罢了； 只是在混血人种中，两性人数“大体 
相等，甚至女性还一直比男性略多一些，，。①冯.格尔茨也说，在 
爪哇，在由荷兰人和马来妇女所生的后代中，多是女孩。18世纪 
的一次人口调査也显示，在这些混血人中，女性大大多于男性。 

西姆斯博士曾从刚果的斯坦利湖写信告诉 我：“ 这里的很多人 
都注意到，混血种的儿童一般都是女孩。可以说，10个孩子中只 
有两个是男孩 。” 他同时还指出，在土著的巴特克人中，两性人数则 
是比较平衡的。托尔多伊先生在刚果已经呆了 10年。他告诉我， 
在他的记忆中，比利时人和黑人所生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女孩；在 176 
30个混血儿中，男孩可能只有两个。贝朗热一费罗博士 写道： 
“1852年，我头一次来到塞内加尔时，就惊讶地发现，混血儿中的 
男女人数甚为悬殊，女孩要大大多于男孩。而且，几个世纪以来， 
这里的人们都将女性混血儿称为 Signarres , 却不曾给男性混血 


① Marques，in Jour. Polynesian Soc. ii.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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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取个专门的叫法。这就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 ：在混 血儿中，男性 
的人数可能一直较少，……而女孩的数量则可能一直大大多于男 
孩。”① 


费尔金博士发现，在输人乌干达的异族妇女中，头一胎生女孩 
的极多，头胎所生的女孩与男孩的比例竟为 510:100。 而在纯乌 


干达人中，这一比例仅为102:100。至于异族妇女以后几胎所生 


的女孩和男孩，其比例为 137:100。 乌干达的穷苦人“总是想方设 
法找纯巴干达妇女为妻”，在他们所生的孩子中，男女孩的比例很 
均衡，如同欧洲的情况一样。但是，在乌干达，酋长和富人都有很 
多妻妾，其中又以异族妇女居多。在这些人所生的孩子中，男女孩 
的比例则很不均衡。费尔金博士 说:“ 有不少妇女被奴隶贩子从中 
非抓来，带到靠近桑给巴尔的东非海岸，或是穿过苏丹带到红海之 
滨。我发现，这些妇女如果在路途上怀了孕的话，生下的孩子通常 
都是女孩。因此，苏丹的奴隶贩子在卖这些奴隶时，往往不是单个 
地卖，而是将一个女奴和一个女婴合在一起卖。”②费尔金博士在 
解释她们生的何以多是女孩时，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一时间充满 
优越感的人，其日后生下的是与自己性别相异的孩子。但是，费尔 
177 金博士在前面所讲的情况，却有力地证明了种族间的混血多生女 
孩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塔木德》中也有两处提到，不同种族通 
婚所生的都是女孩。雅各布斯先生告诉我，在他所收集的犹太人 
的统计资料中，有 118 例异种族间的通婚，其中 28 对夫妻没有孩 


① Berenger-Feraud, “Note sur La fecondite des mulatres au Senegalin Revue 
d'Anthropologie , ser. ii. vol. ii. 577 ， 588. 

② Felltin，“Contribu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Sex，” in 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 , vol. xxxii. pt. i. 233 5 ^. 

1086 



子，在剩余的那些夫妻中，共有 145 个女孩，122个男孩，也就是 
说，女孩与男孩的比是 118. 82:100。 


当然，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适用于某些种族的理论，就 
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种族。但我们应当看到，上面提到的事例已涉 178 
及到诸多不同民族的混种。从这些事例来看，种族的混血极可能 
就是导致女婴较多的原因所在，正如近亲通婚，或者说得更广泛一 
些，两个非常相像的人通婚，常常倾向于多生男孩一样。 

据贝尔说，在克尔克勒文顿，在所有近亲交配的牛群中，小公 
牛的数量一直远远超过小母牛。卡尔先生在谈到一种近亲交配的 
短角牛时，曾说，这种牛“似乎有一种极为有害的习性，就是多生育 
小公牛”。①舒尔策为了弄清近亲繁殖是否对后代的性别有任何 
影响，曾用大白鼠做过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 ：在近 亲繁殖的动物 
中，雄性的出生率比雌性高。但是，在有些实验中，雌性的出生率 
又比雄性髙得多。于是，他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近亲 繁殖对后代的 179 
性别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近亲繁殖的确存在 
着某种真实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并非每时每刻都会显现出来。 

关于犹太人的情况，雅各布斯先生曾收集了很多有关犹太人 
的统计资料，并汇编成册，其内容十分广泛。承蒙他的恩准，我査 
阅了这些资料。现在，我想详细谈一谈犹太人的情况。据了解，犹 
太人实行表亲通婚的比率可能是周边民族的3倍。根据雅各布斯 
收集的资料，各国犹太人的男女出生率平均为 1 U . 50:100,而在 
这些国家，非犹太人的男女出生率则平均为 105. 25:100。但是， 


① Carr ，History of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Killerby , Stud ley, and Warlaby 
Herds of Shorthorns , p.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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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先生认为，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很值得怀疑。他说， 
如果同波兹南 （1819 至1873年间的男女出生率为 108:100) 和普 
鲁士 （1875 至1881年间男女出生率为108: 100) 相比，奥地利 
(1861 至1870年间男女出生率为 128:100) 和俄国 （1867 至1870 
年间男女出生率为 129:100) 的数据就显得有些异常了。他认为 
这里很可能有一个问题， gp : 东欧地区在登记犹太女童时，可能出 
现过简单划一的错误。菲什伯格认为，在登记穷苦犹太人中的女 
性时，肯定有某种疏漏。而且，死胎也未计入出生率中，这当然也 
会对两性出生比例的统计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分娩男孩比分娩女 
iso 孩难，死于腹中的男孩也就比女孩多。 E . 内格尔认为，犹太人多 
生男孩，是因为犹太妇女在怀孕时特别注意保养身体，还有就是因 
为犹太人中的私生子较少。但是，雅各布斯先生认为，尽管如此， 
犹太人中的男性出生率还是比欧洲的非犹太人高。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在很多海岛上，据说都是男性大大多于 
女性；我们还了解到，在有的海岛上，男女儿童之间也存在这样的 
不平衡。在安达曼群岛的布莱尔港居民区中，本地出生的男童有 
461人，女童仅有376人，不过，当地并没有溺杀女婴的习俗。事 
实上，由于当地缺少女性，因而女童的市场价值还高于男童，人们 
同样愿意生女孩，甚至还有人更愿意生女孩。“当地没有实行内婚 
制或外婚制的群体，也没有规定禁婚亲等。” © 在尼科巴群岛，男性 
在人数上之所以大量超过女性，同样也是由于男性岀生率较高的 
缘故。在卡尔尼科巴岛，虽然成年女性比成年男性多，但是，男童 


① Lowis, Census of India » 1911, vol. ii.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f p. 
6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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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多于女童。在这个海岛上，人们对生男生女也是一样喜欢。禁 
婚亲等只限于同一家人，而不扩及到堂表亲之间。岛上有很多通 
婚群体。 

图恩瓦尔德博士发现，在布因岛，男女童的人数比例为595： 
307,差不多达到2:1。他指出，虽然当地人有重男轻女的习惯，但 
男童的死亡率却比女童高得多。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男童的出生 
率一定比女童多出不少。1898年，在约克公爵群岛所属的7个海 
岛上，共有男童676人，女童515 人； 到1900年，男童为735人，女 isi 
童为598人 ； 在1898年9月至1900年5月这段期间，共有131名 
男婴和122名女婴出生，56名男童和37名女童死亡。据1912年 
的一项人口调査，在新不列颠岛的加泽尔半岛沿海居住的人口中， 

共有男孩607人，女孩483人。在这些较小的海岛上，人口的近亲 
繁殖是相当普遍的。据了解，在约克公爵群岛的各小岛上，所有婚 
姻都是在亲属之间缔结的。即使在岛与岛之间有了人口流动之 
后，仍旧是这样。在毛利人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但我们不知道 
这是否与男性在出生率上明显髙于女性有关。我们只知道，他们 
有近亲通婚的习惯。汤姆森曾说 过：“ 现在的这一代人都有很近的 
血缘关系。那些做酋长的，尽管住得都很分散，而且又有积怨，但 
人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找到他们之间的血缘联系。至于在平头 
百姓中，不断的近亲繁殖现象就更突出了。” ® 在太平洋的许多岛 
屿上，之所以出现男多女少的状况，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在今后的 
调査中，如果能证明男孩的出生率确比女孩高出很多的话，那么我 
想，这一现象与近亲通婚之间的共存关系，就很值得加以认真研 


① Thomson, Story of New Zealand » ii. 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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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加拉是利比亚沙漠中的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关于那里的居 
民，圣约翰先生 写道： “据说，这个村子总共只有40人。不过，据我 
的向导说，在我们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村里的实际人口肯定要比 
这多。当时，村里共有22名儿童，其中15名是男孩。在加拉的居 
182民中，一直存在男多女少的问题，因此，有不少男子只好一辈子打 
光棍。有时，他们也从尼罗河流域娶进来一位埃及的农家女子。 
过去，某些沙漠中的部落也有这样的习俗。……还有个别时候，他 
们娶锡瓦绿洲的女奴为妻。锡瓦人看不起加拉人，因此不愿将自 
家的女儿嫁给加拉村的男子。” ® 

据了解，撒马利亚人现在只见于他们的古老圣城-纳布卢 

斯，呈聚居的格局。有两位巴勒斯坦的男士告诉我，在撒马利亚人 
中，女性甚少，因此有的男子就想娶犹太女子为妻，但都没成。关 
于这方面的情况，蒙哥马利博士的描述更详细一些。他写道 ：“根 
据1901年的统计，他们共有152人，而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恶运就 
是男女比例不 均衡： 男性有97人，女性则只有55人。他们只在自 
己的群体内通婚，而他们唯一可以与之通婚的异族——犹太人，又 
拒绝同他们联姻。” ® 这样，他们就成了一支高度近亲繁殖的民族。 
根据约翰 • 米尔斯牧师的说法，“他们似乎都是同一类型的人，具 
有明显的家族共同相貌。”③ 

据拉蒂默先生说，在印度西北边省的居民中，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在，都一直存在着男多女少的问题。从其他一些消息来源，例如 


① St. John ，Adventures in the Libyan Deserts p. 97 sq. 

② Montgomery ， Samaritans■, p. 24. 

③ Mills ，quoted ibid.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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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中，我们也可看 到：女 性出生率很低，男性人口大大超过 
女性 人口； 而且，女性的死亡率还比男性高。在过去的10年中，从 
当地的人口登记来看，男女童的出生比例为1 000:819。 但是，这 
一数据也并非确凿可信，因为人们生了女孩似乎常常不去登记。 
该省卫生主管曾写 道：“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把西北边省男多女少 
的状况看作大自然的一种安排，以免人口过多，与当地足以养活这皿 
些人口的物产不相适应。……此外，由于当地有血亲复仇的习俗， 
而且人们生活贫困，因此，近亲结婚的事也很多。我想，这也是导 
致男多女少的一个原因。”拉蒂默先生补充说，后面讲的这一点是 
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该省的帕坦人中，以及在一般穆斯林中，近亲 
结婚的事都非常普遍。®同样，休斯一布勒先生也以俾路支地区 
男多女少的状况及其原因，作为证据，支持我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理 
论。他说，男多女少的问题，在巴洛奇人中要比在阿富汗人和布拉 
灰人中突出。在前者中，堂表亲通婚的事甚为 常见； 在后者中，这 
一习俗则不像在前者中那么盛行。我觉得，在某些高原地区，男性 
的出生率之所以大大超出女性，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由于营养 
不良的缘故，而很可能是由于人们住得比较闭塞，因而有不少人实 
行血缘婚姻。 

以上，我们对生物学中的一个假说，做了一番讨论。现在，当 
我们再转回到一妻多夫制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应当留意到这样 
一种有趣的关系 ：如果 那个假说可以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它就以 
某种奇特的方式把一妻多夫制与血缘婚姻联系了起来，从而指明 
了一妻多夫制的起源。我们在前面曾说过，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主 


① Latimer, Census of India , 1911 ， vol. xiii. p. 13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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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生活在髙原、高山和海岛上的居民。巴伯曾说过，在西藏，“谷 
地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山地则是一妻多夫制。” ® 在喜马拉雅 
地区，有人也注意到，同在一个山谷中，山上实行的是一妻多夫制， 
而山下实行的则是一夫多妻制。我们还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在实 
⑻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有不少盛行亲属联姻。“在普通的西藏人 
中，只要结婚双方不同父，人们就不会反对他们成亲。” ® 此外，从 
表亲之间通婚的也很多。我们在前面曾说过，在吉利亚克人中，交 
表亲通婚乃是习俗所规定的。在印度南部的很多部落和种姓中， 
也有这样的情况，而其中有些部落就是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我们 
对尼尔吉里山区的托达人已了解得很多。他们似乎是世界上最盛 
行近亲结婚的民族之一。而居住在同一山区的科塔人则不实行一 
妻多夫制。他们那里的女性不像在托达人中那么少，同时他们也 
总是避免与同村的人结婚。在这方面，留意一下特瓦利奥尔托达 
人和塔塔罗尔部落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据记载，前者之中的 
男性人口要比后者多，而前者与外界所建立的婚姻关系则没有后 
者多。对此，庞尼特先生曾解释说，后者中男性比例有所降低，是 
由于其与外界建立的婚姻关系对其溺杀女婴的习俗产生了一定的 
牵制作用。但是，如果我的理论无误的话，出现这一结果也是我们 
完全可以预料的。我以前曾谈到僧伽罗人、南非班图山民和古代 
阿拉伯人中的从表亲婚姻。这里，我还想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 
185 事实：在赫雷罗人中，性共有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是与姑表亲通婚的习俗并 存的； 哪个男子若不娶亲戚家的女孩为 


① Baber，“Travelsand Researches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 in Roy. Geo. Soc. 
Supplementary Papers, i. 97. 

②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 p. 32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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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倒成了一件稀罕事。与此同时，我们还听说，在赫雷罗人中，虽 
然很少有甚至不曾听说有溺婴的习俗，但女孩还是没有男孩多。 

诚然，对于从表亲通婚与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这二者的并 
存现象，除了我们刚才所做的解释之外，还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g(h 
这两种情况都起因于确保家产不外流的愿望，因而不是一种因果 
关系。还有人说，男多女少的状况与一妻多夫制之间的并存现象， 

也不一定就说明后者是前者的结果。肖特博士就曾提出，如果说 
某地的男女人口失衡是由溺杀女婴所导致的，那么，在这样的地 
方，很可能是先有一妻多夫制，然后才引出溺杀女婴这一后果，以 
消除多余的女性。此外，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解 释：如 果说一妻多夫 
制是出于省钱或抑制人口增长的目的，那么，同一目的也可以导致 
溺杀女婴的做法。但是，即使我们很难甚至无法在每一个事例中 
都找出男多女少与一妻多夫制的实际关系，我们从上面提到的某 
些事例中，也无疑可以看到或明或暗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据我 
们所知，有些民族并不存:男多女少的情况，但他们也同样实行一 
妻多夫制。维尔库鲁普人是实行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的。根据 
最近对他们进行的一项人口调查，男女在比例上几乎完全相 等：男 
性有704人，女性有703人。在萨凯人中，女性的人口比男性多出186 
很多。在苏巴努人的某些村子中，也有这种情况。那些认为男多 
女少是导致一妻多夫制这一反常做法的唯一原因的人也许会说， 
一种制度在它借以产生的条件消失之后，仍可以延续一段时日。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 如果一个民族仅仅是因为男多女少 
而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话，那么，一旦由于种种原因，男女比例达到 
均衡之后，一妻多夫制即会废止。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举过这 
样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导致一妻多夫制的，还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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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 

除了男女人口不均衡之外，缺少可得到的女性，也可能是导致 
一妻多夫制的一个原因。 M . 库德罗曾说过，在法属圭亚那的鲁库 
延内人中，由于有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感 
到女性很不好找。不过，这位作者也说，这些人实行一妻多夫制， 
并不是那些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单身男子是可以 
随便与他喜欢的女人相好的。他还提到在这些印第安人中，导致 
一妻多夫制的一些奇异原因。他 说：“ 一妻多夫制可源于以下两种 
情况： 其一是，一个女性爱上了两个男性，或是两个男性爱上了同 
一个女性，而又不想再让别人来 插足； 其二是，做酋长的有时也会 
让两个懶汉娶一个妻子。在鲁库延内人中，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 
式来惩治懒 汉的/ ’® 澳大利亚土著人中的群体性关系（我们将在 
下一章中讲到），不仅与女性人数较少有关，而且很可能还与老年 
男子实行多妻制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中的一妻多夫制可能也是 
这种情况。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妻多夫制是由男多女少所导 
^致的，那么，如果再有某些男子实行多妻制的话，一妻多夫制的出 
现率肯定就会更高。不过，一般来说，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 
中，一夫多妻制的现象似乎并不普遍。而且，一妻多夫制的最初实 
行，是否就是一夫多妻制所导致的，也很令人怀疑。 

在很多民族中 ，一 妻多夫制还可溯源于经济动机。有人就曾 
说过，在西藏，一妻多夫制乃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山谷中每一块 
可以耕种的土地，都已耕种了许多世代。人口的数量又必须适应 
于耕地的数量。而要保持这一比例关系，就必须做出某种限制， 


① Coudreau, Chez nos Indiens ，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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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 每个拥有一定财产的家庭中，只能有一名生儿育女的人。” ® 
摩拉维亚教会的一位传教士甚至还为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做过辩 
护，认为这一制度“对居住在这一如此贫瘠地区的人是有好处的”， 
因为在这样贫瘠的地方，如果人口太多，就会造成大的灾难，还会 
引发“无休无止的战争或是永远无法轉足的需求”。 ® 在那些很难 
向外移民的地区，一妻多夫制可起到限制人口增长的作用。此外， 

在实行兄弟共妻的地区，如在西藏 ，一 妻多夫制还可使家产不致分 
散。罗克希尔曾说 过：“ 在一家之长过世之后，假如把家产平分给 
几个儿子，再假如每个儿子都娶一个妻子，养一个家，那么，这财产 
就不够大家用的。而且，父宅中也容不下这么多的人。人类各民 
族的长期经验显示，几家合住于一个屋顶之下，是不会有安宁、和 
谐的日子过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几个儿子 
合娶一个妻子。这样，祖上留下的家产就不致分散，大家还可省下 
一大笔钱。”但是，这里说的只是农区的情况。至子“在游牧民中，188 
由于人们并不靠土地上生长的作物为生，由于牦牛、绵羊和山羊的 
数量总是越来越多，足以满足牧民的需要，因此，就不存在保持家 
产不分散的必要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游牧民中就不曾听说 
有人实行一妻多夫制。他们一般都实行一夫一妻制，可能还有极 
少数人实行一夫多妻制。”③ 

有人认为，拉达克人实行一妻多夫制，也有类似的原因。德鲁 
曾说过 :“毫 无疑问，拉达克地区之所以实行一妻多夫制，是由于当 
地可耕地面积太小，资源一般不易复生。此外，该地区不仅在地理 


① Cunningham » History of the Sikhs , p. 18. 

② Wilson ，The Abode of Snozv * p. 216. 

③ 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 ^ p. 211 sq. 


1095 



上十分闭塞，而且在生活方式、语言和宗教上也同外界格格不人， 
这就限制了他们向外流动。人们发现，那些做弟弟的，既不能娶亲 
成家，也不能外出谋生，而只能留在家里做长兄的帮手和长工。” ® 
奈特先生也谈到，拉达克人实行一妻多夫制有这样两个原 因：第 
一，当地自然资源贫乏，因此农民就用这一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土地 
资源；第二，当地人已习惯于在高海拔地区生活 ，一 到平原地区就 
容易发生胆热症，因此人口过多后，也不宜向外流动，故以一妻多 
夫制作为减缓人口压力的一种替代办法。而现在，由于实行了一 
妻多夫制的做法，又由于他们养的山羊可产贵重的羊绒，因此，广 
大人民的生活都很舒适，并呈现出“一种极为富足的景象”。② 

189 关于不丹的一妻多夫制，厄尔先生把它归因于两 点：一 是当地 

甚为贫困，一是人们不想分割家产。但是，据说在卡纳瓦尔和其他 
一些地方，一妻多夫制只出于这后一种动机。其结果是 ，一 家之中 
的几个兄弟都生活得不错。古贾尔人之所以实行一妻多夫制，据 
说主要是因为该部落女性甚少的缘故，但也有经济上的原因：“诸 
兄弟住在一起，共同养活妻子儿女，这种做法的受惠者其实是长兄 
及其妻子。让做弟弟的分享其嫂的一些恩爱，其实也是出于兄嫂 
二人自私自利的意图。” ® 据某些作者说，印度南部的兄弟共妻式 
一妻多夫制，有的是与贫困有关，有的是岀于不分家产的愿望，还 
有的是为了“加强兄弟之间的关系”。④据埃默森 • 坦南特爵士 


CD Drew , The Jummoo and Kashmir Territorries , p. 250. 

② Knight, Where Three Empires Meet , p. 137. 

③ R§ja Lachhman Sinh, quoted by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 
Western Provinces , ii. 445, 

④ Conner, in Jour, Literature and Science Madras Literary Soc, i.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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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僧伽罗人中，现在，只有用防止家产分割这一理由为一妻多 
夫制辩解，这一习俗才为人们所原谅。我们在前面说过，康提习惯 
法的汇编者们也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虽然他们还说过，一个人为了 
得到他人的帮助，也可再找一个共妻者。康提的一位老酋长曾对 
戴维 说:“ 穷人对一妻多夫制感到歉意的是，他没有钱给每个儿子 
娶一个媳妇；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感到歉意的是，这种结合只是权宜 
之计，是为了把不同的家族联合起来，把其财产和势力集中起来，19。 
是为了日后所生的子女的利益。孩子们有两个父亲，总比只有一 
个父亲能多得到一些关心。他们万一失去一个父亲，也还会有另 
一个父亲。” ® C . O .米勒在谈到波利比奥斯对斯巴达人的描述时 
曾提出，他们的一妻多夫制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他指出，如果一个 
民族生产的食物不够养活其人口，那么 ，一 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只 
有拥有一定特权的长兄才能娶得起妻子，而他的弟弟则娶不起亲， 

也不能有孩子。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实行一妻多夫制，与他们 
的好战习性有关。由于经常打仗，做丈夫的便常常离家在外。关 
于古代阿拉伯人的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有人认为，这是由贫穷 
加上溺杀女婴的习俗所造成的。阿拉伯地区除了少数绿洲之外， 
都是不毛之地，因此，人们的居住地点实际上也就只限于几个绿洲 
之中。韦尔豪森曾说，普通的个体婚姻在过去似乎曾被视为一种 
奢侈品，穷人是享受不起的。 

虽说无论是在富人中还是在穷人中，经济上的考虑都可导致 
一妻多夫制。但是，从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来看，实行一妻 
多夫制的似乎还是以穷人为多。只要有钱，人们还是会单独娶一 


① Davy ，An Account of the Interior of Ceylon , p. 28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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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妻子，甚或娶好几个妻子。有些人就曾说过，人们之所以实行一 
妻多夫制，是因无力积蓄娶亲所需的聘金，于是，几个兄弟或几 
个朋友便合伙岀钱买一个女子，作为大家的妻子。在米里人中，穷 
191人家常有这样的事——“两个兄弟合伙，用共同的劳动所挣得的 
钱，合买一个妻子。弗雷泽认为，锡尔穆尔的一妻多夫制在起源 
上也有一个与此类似的原因。我们在前面也曾提及过其他一些例 
子。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情 况：穷 人娶不起妻子，便去请有钱人帮 
助，但是娶来之后，必须与其施主分享。显然，家境贫寒和女性甚 
少往往会伴随在一起，共同导致一妻多夫制。在那些女性人数很 
少的地方，穷人要想单独娶上一个妻子，困难势必就更大。据拉赫 
曼 • 辛哈王公说，在古贾尔人中，一妻多夫制“这一做法，只在穷人 
中才有。这是因为，穷人娶亲很难。而这又有两个原因 ，一 是该种 
姓中的女性甚少，一是做父母的自然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尽量嫁给 
有钱的人。托达人实行一妻多夫制，无疑也同女性甚少有关。 
布里克斯在谈及托达人时 曾说： “现在，人们是不是采取这种做法 
(指一妻多夫制），主要是看自己有没有钱。”他还说 :“人 们认为，只 
要能娶得起，还是一个男人娶一个妻子的好。”③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一妻多夫制还往往同牧区的生活习惯联 
系在一起。约翰•罗斯科牧师指出，同非洲其他一些主要以食用 
牛奶为生的部落一样，巴希马人也非常严格地戒食植物性食物， 
怕的是植物性食物在胃中同牛奶相混，伤了奶牛，断了他们借以 


①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33. 

②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 ii. 445. 

③ Breeks» An Account of the Primitive Tribes and Monuments of the Nila - 
giris ,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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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是，在巴希马人中，做丈夫的就必须养 
有很多的奶牛，以养活妻子和家人，因为他们不能指望靠种地来 
谋生。但是，穷人则无力养那么多的奶牛，于是，几个穷人（无 
论有无兄弟关系）便把各自的牛凑到一起，买上一个女子，作为 
大家的妻子，大家一起养活。不过，一妻多夫制与牧区生活之间192 
的联系还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克鲁克先生在谈及印度西北诸省古 
贾尔人和贾特人的一妻多夫制时，曾经说过，这种制度很适合这 
些在河谷地带放牧牲畜的民族。一家中的诸兄弟总是轮流在外放 
牧，而家中又总有人照管主妇。同样，塔尔博伊斯•惠勒也认 
为，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能起源于牧民之中，因为牧民们常常 
离家在外，不是去找新的牧场，就是去跟平原地区的人谈卖牲畜 
的事，一走就是好几个月。”①沃德尔也说过，虽然有人把西藏 
的一妻多夫制看作是在耕地少、人口多的地区使家产不分散的一 
种机制，但是，“在牧区，这一制度也可被看作是一种保护家庭 
的措施。这样，当户主出去放牧，几个星期不在家时，家里也有 
人照管。”②金登 • 沃德先生也认为，藏人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一 
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一个介乎游牧民族与定居农业民族之间 
的民族，在于他们常常外出旅行，一走就是几个月，而将妻子留 
在家里。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理论，还举了一个反证。他说， 

同与藏人相邻并与之有很多来往的很多民族一样，怒族实行的是 
一夫一妻制，而他们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特点，就是呆在家里， 
从不外出。在西藏，做丈夫的之所以常常离家外出，不仅仅是出 


① Talboys Wheeler ，The History of India f i. 116. 

② Waddell ，Among the Himalayas ^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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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牧区生活方式的原因。特纳曾 说过： “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如 
务农的和经商的，也都有离家外出暂住的时候。” ® 罗克希尔一 
直强调，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主要是在农业人口中实行，但他也认 
193为，在农区，几乎每个男子一年之中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离家在 
夕卜，“这就使得一个女子同时嫁给几个兄弟的这种习俗，在这里 
较少受到人们的责难。要是在物产丰富、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 
就不会是这样了。” @ 

据说，喜马拉雅地区属蒙古人种的民族，也同与他们有血缘关 
系的藏人一样，认为一妻多夫制对他们是很适宜的。这不仅是因 
为这一地区十分贫困，而且还“因为做丈夫的长年累月地在外贩运 
货物或放牧牲畜，妻子一个人留在家中，少不了遇到各种危险和困 
难。” @ 霍恩先生曾听当地一位妇女说，她嫁给了 4个兄弟，但“他 
们从来没有都在家的时候。一个外出放羊去了，顺便再从西藏弄 
些盐回来；另一个到拉姆塞赖谷地去 贩货； 还有一个是到很远的一 
块耕地上去种地，或是到很远的山坡地去放羊。因此，大家相安无 
事。”®据弗雷泽说，在锡尔穆尔，“一家四五个兄弟中，一般都只有 
一两个人同时在家。其他几个，有去当兵的，有去给一些较小的酋 
长当随从的，还有出远门的。长兄一般都呆在家里。”⑤在印度南 


① Turner ，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 in Ti¬ 
bet » p. 350. 

② RockhilU Land of the Lamas , p. 211. 

③ Miss Gordon Cumming, In the Himalayas and on the Indian Plains , p. 406. 

④ Horne, “Notes on Villages in the Himalayas, in Kumaon Garhwal, and on the 
Satlej，’’ in Indian Antiquary ^ v. 104. 

⑤ Fraser,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Part of the Snowy Range of the Himdla 
Mountains, p.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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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库尔格人中，那些王公总习惯于雇很多兵勇在其左右，有时出 
去打猎或远征，也少不了众人陪同，于是，普通人家的男人常常是 
好几周好几月地离家在外。这时，在家的兄弟就担负起外出者在 
家中的责任。僧伽罗人总是说,他们的一妻多夫制起源于所谓“封 
建”时代。那时，国王和一些较髙的酋长总要强行征用很多人陪伴 
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家里要是没人留下来照看耕地，稻田就会荒 
芜了。因此，如果一家之中已有数人被征去服役，法律便会允许他 
们留一人在家。埃默森•坦南特爵士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一 194 
妻多夫制的历史要比这种兵役制度久远多了；有迹象表明，一妻多 
夫制早在“封建主义”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即使锡 
兰的一妻多夫制不是由这种兵役制度所引发的，它对维持一妻多 
夫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或者说，它提高了一妻多夫制的比率。在 
科钦邦的卡尼扬人中，做丈夫的常常由于贫困而在外奔波。他们 
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实行一妻多夫制，是因为他们这个种姓的人太 
穷，负担不起兄弟同堂分室的大家庭所需的开支。由于太穷，甚至 
一家之中的几个兄弟 ，一 起呆在家里的时间也不能太长。诸兄弟 
以占卜为生，往往要到处奔波。每个兄弟一个月只在家里呆几天 
的时间。因此，做妻子的在每段时间内实际上只有一个丈夫。我 
们常常听人说，做弟弟的在长兄不在家时可与嫂子发生性关系。 
这也说明，一妻多夫制与人们在外谋生的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一妻多夫制还可起因于盼子之心。在婆罗洲的普南人中，一个 
女子嫁给一个上年纪的男子之后，如果一直未能生育，往往就会再 
找一个丈夫。罗斯在谈到居住在巴芬湾西北角一带的爱斯基摩人 
时，曾 写道: “据我们了解，在他们那里，只要一个人能养得起家，就 
都是一个男子娶一个女子。如果他们生有孩子，做丈夫的就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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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别的女人，做妻子的也不能再嫁别的男人。但是，如果他们没有 
孩子，做丈夫的还可以再找别的女人，直至有了 孩子； 而做妻子的也 
195同样享有这一特权。”©以上这段表述并不是特别清晰，但是，照我的 
理解，既然作者没有提到夫妻分离，那就是说,假如夫妻二人没有孩 
子的话，就会导致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我们在前面也曾说 
过，爱斯基摩人有时也实行一妻多夫制。而在格陵兰人中，一个已 
婚男子若没有孩子，他又把这看成是自己方面的原因，那么，他就会 
再找一个男子来，让他同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格陵兰人认为这 
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一次，有个没有孩子的格陵兰青年男子给了尼 
尔斯 • 埃格德一张狐狸皮，让他或他手下的水手在这事上帮帮他的 
忙。尼尔斯•埃格德听了，感到很生气。那个年轻人对此大为诧 
异，他说 :“这 并不是什么耻辱的事，因为她已经结婚了，而且又没有 
孩子，可以同你的水手相好。” ® 我们还说过，在楚克奇人中，一个已 
婚的男子若没有孩子，就会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单身汉做自己的“伙 
伴”。我们在前面还曾提到，在非洲的很多民族中，以及在过去的印 
欧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 :一个 人没有孩子，就会找其兄弟或其他 
某个男人来，同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给他生个孩子。 

无论人们实行一妻多夫制是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为了有人在 
家陪伴妻子，或是为了使自己后继有人，我们都可以说，一妻多夫制 
不仅有利于做丈夫的，而且也有利于做妻子的。此外，做妻子的之 
所以赞成一妻多夫制，还有另一些原因。在马拉巴尔的蒂扬人中， 
由于家产并不传给长兄的妻子，因此，“做父母的都不愿把女儿嫁给 


① Ross ，Voyage of Discovery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Baffin's Bay* i. 184 

② Nansen, Eskimo life ,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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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他们说 ：‘嫁 给独生子什么好处也没有。他一死，她也就什 
么都没有了。嫁给的兄弟越多，这门婚事就越好。”在坎马兰人 
中，女性似乎都认定，嫁给的男人越多，就越幸福。西藏的妇女告诉196 
到这里来旅行的人，“她们真可怜西方的妇女，这些人只能有一个丈 
夫。而在西藏，一个妇女的所有丈夫都会齐心协力地使妻子过上舒 
适随意的生活。她们不能 理解： 如果没有好多个丈夫，一个做妻子 
的怎么能够过富裕的日子呢?” ® 萨拉特 • 钱德拉 • 达斯曾告诉一位 
西藏妇女，在印度 ，一 个男子可以有好几个妻子。这位妇女听后说 
道:“ 西藏妇女真比印度妇女幸福多了，因为她们享有印度男子的特 
权。” @ 女性的意愿也是导致一妻多夫制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应当没 
有什么疑问。而且，从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话来看，在某些地方，女 
性的意愿即使不是导致一妻多夫制的唯一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主要 
的原因。请注意如下一些情况 : 在伦瓜人中，能干的、聪明的女性可 
以打破本部落的习俗，有两个 丈夫; 在某些易洛魁人中，一妻多夫制 
与女权至上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可能只是拉菲托个人的推 断）； 在 
马绍尔群岛，有地位的妇女想有多少丈夫，就可以有多少 丈夫； 在马 
克萨斯群岛，正妻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再找一个 丈夫； 在努卡希瓦， 

有钱的女性可自主找两个丈夫 ，一 般来说，其中一个长得较好，但是 
较穷; 在夏威夷，酋长家的女性通常也是嫁给两个 男人; 在马达加斯 
加，王后可根据自己的选择找好几个 丈夫； 阿散蒂国王的姐妹以及 
塞拉利昂的最高女酋长都享有一定的纵欲权。此外，我们还不要忘 
记:在 拉达克，做妻子的有权从另一家人中（而不是从自己所嫁的诸 


① Fawcett，quoted by Thurston ，Ethnographic Notes in Southern India * p* 112. 

② Ahmad Shah, Four Years in Tibet * p* 53. 

③ Sarat Chandra Das,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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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家中）再找一个男子，做她的“马格帕”，并有权随意将他休 
弃;在托达人中，做妻子的也有找情夫的类似权利，而且，根据较早 
的记载，做丈夫的还得处处礼让妻子的情夫。不过，一妻多夫制这 
m —制度可能也是为了照顾男性。“马格帕”在自己家中一般都是年 
龄最小的弟弟，是不能与其长兄的妻子发生关 系的； 而托达人中的 
“情夫”，据记载，也是“由于该部落女性甚少而难以正式娶妻的 
人'① 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女性一般都享有很大的性自 
由，男性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嫉妒心，因此，在一妻多夫制的历史上， 
女性的意向便可能发挥更大一些的作用。 


但是，对于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我们很难说它主要起源于 
女性的自由选择。至于诸夫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取决于女 
性意愿的那种一妻多夫制，则不是兄弟共妻式的。另一方面，我们 
不难发现，凡是由男女人口不均、生活贫困或男子时常离家在外等 
原因而引发的一妻多夫制，都很自然地倾向于呈现兄弟共妻的特 
点，尽管也有个别例外。要想保持家产不致分散，诸夫就一定得是 
兄弟，至少也是近亲。有些地方由于女性甚少，不可能每个男子都 
单独娶有一个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做长兄的出于手足之情，就会 
让他的弟弟与他共妻。有时，一个男子会由于贫穷而无力独自迎 
娶并养活一个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愿意同自己的兄弟合 
娶一妻的，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有时，为了使家里 
总能留有一个男人支撑门面，保护家人与家宅，一家之中就需要有 
几个丈夫。而一般来讲，丈夫离家在外时，代替他的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其兄弟。一家人中的几个兄弟一般都同住一处，彼此间有一 


① King,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the Nilgiri Hills , p. 23 sq. 



种团结友爱的感情。如果兄弟几人都与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 
所生的孩子就都是自己家的种。但是，如果妻子与诸夫分住，所生 
子女又归属母系一方，情况就另当别论了。纳亚尔人即属这种情_ 
况。 

关于纳亚尔人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原因，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说 
法。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是由南布蒂 
里人，即马拉巴尔的婆罗门，为适应他们的家庭生活习惯而带来 
的。在这些婆罗门中，只有长兄可以成亲；除非他没有儿子，否则 
他的弟弟一般均不能结婚，只能同纳亚尔妇女姘居，且没有抚养孩 
子的任何义务。这些孩子都是由女方家中的年长男性来抚养。南 
布蒂里人在婚姻上实施这样一种限制，是为了使家产不致分散，或 
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防止因人口过多而使其威严减散。”① 
有人曾提出，这是兄弟共妻制的一种遗存形式。一位17世纪的作 
者甚至说，虽然根据婆罗门的法律 ，一 家之中只有一个儿子可以成 
亲，但其他几个儿子日后也都可以同其嫂发生性关系。不过，这一 
说法似乎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凭据。由于南布蒂里人的习 
俗规定，做弟弟的不能结婚，因此，有很多的南布蒂里妇女一辈子 
都无法 嫁人； 而这些婆罗门与纳亚尔女子的结合又使得一些纳亚 
尔男子娶不到妻子，因为他们不能与比自己种姓低的女子结婚。 
巴尔博扎曾说过，不能正式结婚的年轻婆罗门“可以同贵族中的妇 
人睡觉。由于他们身为婆罗门，所以这些妇女还把同他们睡觉视 
为一种很大的荣耀，从没有人将他们拒之门外”。②不过，尽管南〗99 


① Conner, in Jour. Literature and Science , i. 63. 

② Barbosa,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East Africa and Malabar in the be¬ 
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21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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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蒂里人对纳亚尔人的两性关系可以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很难 
相信，他们应对纳亚尔人最初实行一妻多夫制负责。 M . 穆图萨 
米 • 艾亚尔爵士曾说过，在马拉巴尔定居下来的婆罗门人数很少， 
而且又自成一个个的聚落，因此，即使他们想改变纳亚尔人的婚姻 
制度，也不会取得成功。据穆尔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纳亚 
尔人是以军事组织的形式进人马拉巴尔地 E 的，而当时，这一地区 
还不曾听说有南布蒂里人。 


此外还有两种说 法：一 种是说，纳亚尔人是带着一妻多夫制来 
到马拉巴尔的。在持这一说法的人中，有人认为他们是在从达罗 
峨荼人中分离出来之后，从东海岸来到这 里的； 也有人认为他们是 
作为尼泊尔的尼瓦尔人的一个古代分支，从北方来到这里的。另 
一种说法是，他们是来到这里后，才仿效当地的土著人，实行起一 
妻多夫制来的。据说，从马拉巴尔寺庙的建筑风格上，可以看到蒙 
古种人的影响。寺庙中雕刻的鬼神，其相貌与西藏的面具几乎完 
全一样。在南布蒂里婆罗门中，只有长子才可以 娶亲； 而在西藏， 
也有类似的习俗，所不同的只是做弟弟的可与其长兄共妻。在缔 
结一种经常性的、但不太正式的两性关系之前，先要举行模拟结婚 
的仪式（虽然女子在当妓女之前也往往要举行类似的仪式），这与 
尼泊尔尼瓦尔人的习俗也很相近。他们那里很盛行模拟结婚的仪 
式。而且，直到最近，尼瓦尔人还允许妇女享有很大的自由。尼瓦 
尔人有一个传说，把自己同纳亚尔人连在了一起。他们认为，纳亚 
尔人即尼亚尔人 （ Neydr )， 亦即尼瓦尔人 （ Newir )， 这里的 y 和 w 
都是插入的字母。马都拉地区的卡兰人也有一个传说，说他们是 

从北方来的。在他们那里，人们埋葬死者时，都要把他们的脸朝向 

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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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这些说法完全没有说清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与 
印度其他一些民族的一妻多夫制何以有那么大的不同 ，即： 在后者 
之中，共妻者往往都是亲兄弟，而在前者中则不是这样。依我之 
见，导致这一不同之处的直接原因在于，在纳亚尔人中，共妻者并 
不与他们的配偶住在一起，而且，纳亚尔人在继承上实行的是母系 
继 承制； 而在印度其他一些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中，以及在西藏 
人中，都不是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些民族所 
实行的兄弟共妻制，似乎是与某些条件密切相关的，而在纳亚尔人 
中正缺少这样的条件。如果共妻者同他们所相好的女人是分开居 
住的，他们的财产又不由其子女来继承，那么，就他们本身而言，共 
妻者就不一定非得是兄弟不可。而如果为人妻者享有很大的独立 
性，一如纳亚尔女性那样，她也愿意挑选不同家庭的男人做 自己的 
丈夫或情夫。但是，纳亚尔男人又是为什么不同自己的妻子（或情 
妇）以及自己的亲生儿女住在一 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纳亚尔人的军事组织之中。正是 
这种军事组织，禁止男子去过为夫者和为父者的普通生活。洛佩201 
斯 •德. 卡斯塔涅达曾写道，禁止男子结婚的法令是国王颁布的， 

为的是让他们无所依恋、无所牵挂，心甘情愿地投身于战事。巴尔 
博扎在谈到纳亚尔人的继承法时，也曾说过，国王制定这样的法 
律，是为了让纳亚尔人“不贪心，一心为国王效力’，。①沃登先生曾 
于1804至1816年间做过马拉巴尔的征税官，他后来也对纳亚尔 
人的一妻多夫制和母系继承制的起源做过类似的解释。他说:“在 
纳亚尔人中，所有男子从小到老都要服军役。这种与生俱来的军 


① Barbosa, op. cit,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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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职业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体系，它是与婚姻状态不相容的。 
既然没有婚姻，像普通印度教徒所实行的那种继承法也就成了多 
余之物。” $伯顿也曾发表过同样的看法，并说他的看法已为这样 
一个事实所证 实：当 纳亚尔人不再是一个军事种姓之后，他们的两 
性关系也就渐渐发生了变化，而外甥继承制实际上也就被打破了。 
在以往曾就这个问题做过研究的早期作者中，孟德斯鸠持有同卡 
斯塔涅达相同的观点，但近年来，这一解释很少为人们所赞同。赫 
伯特•米勒曾写过一部关于印度南部一妻多夫制的专著。他在书 
中承认，纳亚尔人的军事生涯很可能对某种古老习俗的保留产生 
过一点作用，但是，他强调指出，那种把一妻多夫制的起源归之于 
这一原因的理论，也如同把它归因于婆罗门影响的理论一样没有 
说服力。 

孟德斯鸠认为，在欧洲，国家也不鼓励军人结婚。正如我们所 
了解的那样，在古罗马，国家甚至明令禁止军人结婚，虽然允许他 
们实行姘居。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可看到类似的规定。扎波罗 
热的哥萨克由于终日进行征战和抢劫，因此对姘居关系特别感兴 
趣。他们平日住在叫作“塞察” （ setcha ) 的设防营地中，营地不准 
女性进入，违者即被处死。这些哥萨克，只要想留在扎波罗热，就 
不得结婚。但是，每个哥萨克都有权掠夺一个女子，在塞察外面的 
小屋里同她苟合。由这种结合所生的男孩，要在塞察中接受 教育； 
如果生的是女孩，则被送回女方家中。如果某人决意结婚，他就必 
须离开塞察，以种地或从事其他工作为生，并且永远不再是扎波罗 
热人，除非他休弃了妻子。据约翰 • 姆尼尔爵士说，麦克伦南曾把 


① Warden，quoted by Moore, Malabar Laiv and Custom ,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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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哥萨克所实行的两性关系说成是一妻多夫制。但这只能意味 
着，几个男人与同一个女子同居。在一份没有说明出处的记载中， 
有这样一段话——“只要愿意，每个扎波罗热人都可以随时去找他 
所中意的女人。当某个女人怀孕后，谁也不必费力去弄清谁是孩 
子的父亲，因为孩子是属于整个民族的。” @另有一份材料说，如果 
扎波罗热人与其情妇结合后，所生的是男孩，则要由其父来收留抚 
养。 


虽然从军事组织的角度进行分析，可就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203 
制所呈现的这一罕见特色，做岀极具可能性的解释，但却很难对这 
些习俗进行全面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 ：在达 
罗毗荼各民族中，存在着一妻多夫的强烈意向，性道德松弛，妇女 
享有很大的 自由；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年轻的婆罗门对纳亚尔 
妇女也有很大的 需求； 此外，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皮拉尔认 
为 ，纳亚尔人从他们的这一习俗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 他说： 

“那些无力独自供养妻子的人，可以按1/3的份额与他人共妻，而 
供养妻子的生活费用，也仅按这一比例支付。”@据一般人推测，纳 
亚尔人的母系继承制是实行非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的结果。但 
是否如此，还很难说。根据某些说法，纳亚尔男子同其子女的关系 
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能使得其他任何一种婚姻规则成为不可能。 
但是，该地区也有一些种姓实行母系制，却从未听说他们也实行纳 
亚尔式的一妻多夫制。 

米勒博士提出，据发现，印度南部的其他一些种姓和部落也实 


① Hamilton , Marriage Rites , Customs , and Ceremonies of the Nations of the 
Universe, p . 121. 

② Pyrard ， op<, cit. p . 38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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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类似的纳亚尔人的那种婚姻制度。他列举了制陶工、洗衣匠、织 
布匠和蒂维人（其主要职业是种植棕搁树，采摘其果实并用以酿 
酒）。他指出，这里提到的前三个种姓是从巴尔博扎的著作中引证 
的。巴尔博扎曾提出，这几个种姓在婚姻上采取的是纳亚尔人的 
做法。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是指“塔里凯图”仪式，而不 
是指一妻多夫式的结合。事实上，他拒绝将这种结合称为“婚姻”。 
但是，他也说过，在织布匠中，“做妻子的有权随心所欲地同纳亚尔 
204 人或同其他织布匠交往。”®关于洗衣匠，他说，只有纳亚尔人可以 
从其女性中找情妇。关于蒂维人，他说，做妻子的既可以与本地土 
著的摩尔人相好，也可委身于形形色色的异族人，而且她们的丈夫 
对此也都 了解； 他还 说：“ 在这个种姓中，有时，两个兄弟合娶一个 
妻子，而且两个兄弟都和妻子住在一起。” ® 换言之，他们实行的是 
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一些比较晚近的 
记载中也可了解到，而蒂维人显然也就是蒂扬人。而且，在前面提 
到的后三个种姓中，据说继承都是依母系进行的。我们还了解到， 
陶工只是由于他们所犯的某种过错才从纳亚尔人中分离出来的； 
很多织布匠都是纳亚尔人的儿子，他们也经常从军去 打仗； 大多数 
蒂维人都是纳亚尔人的农奴，有的还学会了使用武器，一旦需要时 
即可投入战斗。从这些记载来看，这些种姓都与纳亚尔人有着密 
切的联系，因此，如果说他们真的存在类似后者的那种一妻多夫制 
的话，这很可能就是受了纳亚尔人的影响。米勒博士还引用菲瑟 
尔的记载说，“切特里人”（克沙特里亚人）和纳亚尔人都不允许男 


① Barbosa ， op. cit. p. 136. 

② Barbosa, op. cit.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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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娶有合法的 妻子； 在这两个种姓中，子女都是属于母亲 家的； 他 
们的仪式和法礼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克沙特里 
亚人也是武士，而且他们无疑也同纳亚尔人有着很近的关系。辛 
乌丁曾说过，在纳亚尔人“以及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种姓，，中，常常 
是两个或四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同居。①他并没有举出这些种姓的 
名字，但是，从他们与纳亚尔人有亲缘关系这一事实来看，他们的 
一妻多夫制习俗很可能是与纳亚尔人同源的。米勒博士还从哈克 
尼斯关于伊鲁拉人“没有婚约，男女杂乱 同居” © 的话中，得出这样 
的 推论; 他们那里的两性关系一定与纳亚尔人非常相似。但是，从 
我们在本书前面所谈的伊鲁拉人的性生活特征来看，(1)这个推断 205 
是没有根据的。最后，米勒博士还提出，除了纳亚尔人之外，还有 
一些种姓也举行“塔里凯图，，仪式（即模拟结婚 仪式） ，随后还要建 
立“桑班达姆”关系（意指同居关 系）， 而且他们也是实行母系制。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原来曾实行过纳亚尔类型的一妻多夫制。 
在这里，特别不要忘记的是，实行母系制并不意味着男子与其妻子 
分开居住，就像纳亚尔人那样。假如有人能够指出，印度还有一些 
既非军事化、又未受纳亚尔人影响的种姓也实行纳亚尔人的这一 
习俗，那么，那种认为纳亚尔人的这 一 独特的 一 妻多夫制形式与其 
军事化习性密切相关的理论，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了。但是，就我所 
知，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有上面所假设的那种情况。 

米勒博士认为，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可被解释为一种古代 


① Zeenrud-deen , Tohfut-ul-mujahideen^ p. 66. 

② Harkness, A Description of a Singular Aboriginal Race inhabiting the Neil- 
M^erry Hills, p. 92. 

③ Supra, i. 11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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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也许还是整个婚姻史上最早的一种婚姻制度）的近代遗 
存形式。麦克伦南也持这样的观点。他把共妻者之间没有血亲关 
系的这种一妻多夫制归类于“原始型”，并把它看作是对乱交状态 
的一种变更，是一种进步。他还认为，兄弟共妻式的一妻多夫制乃 
是从原始型一妻多夫制发展而来的。但是，这一类的理论并没有 
说明任何问题，因此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要解释一妻多夫制，就 
要去寻找产生一妻多夫制的原因。而只要一查原因，就会发现，有 
的情况会导致兄弟共妻，有的情况则会导致非兄弟共妻。但是，我 
皿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将兄弟共妻假定为是从非兄弟共妻发展而 
来的。如果说像纳亚尔人这样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种姓仍旧保留 
着原始的婚姻形式，而同一地区处于较低文明程度的一些种姓却 
能从这种原始形式中脱颖而出，把非兄弟共妻变为兄弟共妻的类 
型，那实在是令人惊诧的事。 

以上我们讨论了导致一妻多夫制的一些原因。当然，这并不 

是说，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完全讲清楚了。世界上也有很多民族 

男多女少，或者说，也有很多民族或出于贫困，或为使家产不致分 

散，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本来亦可得益于一妻多夫制，但他们却 

从未实行过这种婚姻形式。以婚龄女性甚少这一情况为例，这固 

然可以导致一妻多夫制，但同样亦可导致独身、卖淫或同性恋。就 

像我们往往不能完全讲清何以有的民族实行一夫一妻制而有的民 

族则实行一夫多妻制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讲清，某种情况何以 

在某些民族中会导致一妻多夫制，而在另一些民族中则不会导致 

这一婚姻形式。不过，一般来说，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 ，即： 一妻多 

夫制的实行之所以不很普遍 ，一 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男子 

生来就有一种对妻子的独占欲。而很多记载都明确指出，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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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多夫制的很多民族中，男子显然很少有这种嫉妒心。博格尔 
在谈到西藏人时，就曾说过这种情况。威尔逊则把整个藏族描述 
为“性情极为平和，从不冲动”的民族拉达克人是“一个温和、 
腼腆的民族”，他们的嫉妒心“从来不以暴烈的形式表达出来”。② 
在库卢人中，做丈夫的被人描述为“没有什么嫉妒心”，③虽然卡尔 
弗特曾听说过有一个做丈夫的因嫉妒而自杀。在托达人和库龙巴 
人中，女性与外人相好，其丈夫似乎也不加以反对。在僧伽罗人207 
中，男子从不受嫉妒之心的困扰，女人如有不忠行为，他们一般也 
会很快地加以原谅，除非她们是同低种姓的男子发生了关系。据 
波特说，在马克萨斯群岛的某些岛民中，嫉妒心“完全是女人的 
事”，④虽然罗克弗伊也曾提到，有些做丈夫的对妻子的不忠是会 
给予惩罚的。在厄瓜多尔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萨帕罗人中，与相邻 
部落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男子“一点嫉妒心都没有，他们甚至还 
给自己的妻子以很大的自由。”©我们还经常听说，在一妻多夫制 

家庭中，共妻者相处得相当和睦，虽然与此相反的说法也不是完全 
没有。 

将一妻多夫制作为一种经常性的习俗加以实行的民族，就我 
们所知，为数并 不多； 但据麦克伦南及其追随者的说法，在远古时 
代，一妻多夫制曾是婚姻中的通例，而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只 


① Wilson, The Abode of Snoxu, p. 212. 

② Moorcraft and Trebeck, 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unjab , i. 321. 

③ Knight, op. cit. p. 140. 

④ Porter, Journal of a Cruise made to the Pacific Ocean , ii. 60. 

⑤ Simson, op. cit.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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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别情况。根据麦克伦南的观点，母系亲属制得以产生的唯一 
一种婚姻形式即是“原始型”的一妻多夫制。在这种婚姻中，共妻 
者彼此并非亲属。他还说，人们不能不相信，转房婚（即弟娶寡嫂 
的做法）就是从一妻多夫制演变而来的。麦克伦南的第一个推论 
208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g 卩：实 行母系继嗣制是因为不能确定后代 
的生父是谁。这种假设的谬误，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做了说 
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第二个推论是否令人信服。 

209 转房婚是一种流行范围很广的习俗。假如有人能够证明它是 

一妻多夫制的一种遗存形式，那么，我们当然舞应得出这样的结 
论 ，即： 一妻多夫制这样一种婚姻形式一度曾甚为普遍。 

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用现存的情况即可轻而易举地把转房婚 
■ 解释清楚，因此完全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种历史遗存。须知，一个 
人的妻子也如同他的其他财物一样，是可以由别人继承的。据克 
鲁克先生说，在印度的西北各省，弟娶寡嫂的习俗在所有部落中都 
很盛行，“人们把寡妇看成是家庭中的某种财产，因为这家人是交 
了聘金才把她买过来的。” ® 据纳索博士说，在西非，“女人死了丈 
2 H 夫之后，人们还是愿意让她留在自己家里，因为当初是这家人付了 
聘金把她娶过来的，人们把这看成是一件永久性的交易。”@在桑 
戈人和贝特索人中，寡妇可以拒绝同亡夫的兄弟或继承人结婚，但 
有一个条件，就是由她本人或由她的亲属退还男方娶亲时所交的 
聘金。据丹纳特说，在赫雷罗人中，弟娶寡嫂这一习俗的目的所 
在，就是使家产不致 分散； 岀于同样的原因，作为亡者的继承人，除 


① Crooke ，Tribes and Castes , i. p. cxc sq. 

② Nassau ，Fetichism in West Africa ,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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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将亡兄的遗孀娶过来之外，还要将他们已长大的女儿也娶过 
来，以便把亡兄的女继承人以及她们的财产掌握在自己手里。在 
很多材料中，作者只是简单地说，女人死了丈夫之后，便由其亡夫 
的继承人所占有。有些则说得比较明确，是由亡者的弟弟（如亡者 
没有弟弟，则由其最近的男性亲属）续娶亡者的 遗孀； 即使不娶，也 
有权对她加以监护，还可以把她转给或卖给他人。 

麦克伦南对亡夫的弟弟继承寡嫂这一事实非常重视。他曾说 
过： “这种继承权何以更倾向给予亡者的弟弟，而不是亡者的儿子 
呢？在这里，我想再说一遍，对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释就是；继承法212 
则是从一妻多夫制演变而来的。” ® 但是，在实行转房婚习俗的很 
多民族中，做儿子的要么没有任何继承权，要么则在继承顺序上排 
在其叔叔之后。据说，在毛利人中，哥哥去世后，照例要由排在其 
后的弟弟继承其遗孀和奴隶。在有些民族中，死者的遗孀以及其 
他财产要么归于其弟弟，要么归于其外甥。不过，在实行母系继承 
制的地方，弟娶寡嫂的做法要比外甥娶舅母更自然一些。这是因 
为，一般来说，做舅母的都要比外甥年长许多，而且做外甥的往往 
还因年龄过小，不能成婚，也不能掌管舅母的财产。在奴隶海岸讲 
埃维语的各民族中，“如果是由做弟弟的来继承其亡兄的话，他们 

多能与其寡嫂 圆房； 而如果是由外甥来继承其亡舅的话，圆房之事 
则比较少见。”② 

至于说到在儿子享有继承权的地方，做儿子的何以继 承父亲 
的其他财产而不继承寡母，这里除了有年龄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 


①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tit History * p. 112 sq^ 

② Ellis, The Ewe-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of West A frica ,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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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同样不难理解的原因。这里说的继承寡母，一般都是指的续娶 
寡母为妻。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做儿子的都不得续娶生母。在 
这种情况下，这种继承权自然便属于亡者的兄弟了，至少在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地方是这样。即使续娶继母，也会被人视为乱伦。我 
们在前面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 ® 

但是，在很多民族中，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长子或所有儿子， 
一般都继承其父的遗孀。不过，在任何一个民族中，生母都不在继 
承之列。博斯曼曾写道，在贝宁的黑人中，父亲死后，长子是唯一 
的继承人。这时，如果他的生母还在世，他会给她一笔赡养费。至 
于父亲的其他遗孀，则被带回家去，有中意的，特别是那些尚未生 
育的，便被他续娶为妻。但是，如果亡者没有留下孩子，则由其兄 
弟继承他的全部财产。在阿基库尤人中，做儿子的“可继承父亲的 
遗孀，但只有当其遗孀超过3人时，他才娶尚未生过二胎的作为他 
的妻子。” @ 在贾卢奥人（即讲尼罗特语的卡维龙多人）中，“一个人 
死后，由其兄弟续娶他的妻子。但是，诸妻之中最年轻的，则可能 
由亡者的长子续娶。”据说班图卡维龙多人也是这样。在他们那 
里，只有当先父的某个遗孀的孩子还小时，其长子才娶之为妻。至 
于那些孩子已经长大的遗孀，则只是同长子住在一起。由此看来， 
继承规则乃是因地而异的，即使在同一民族中，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例如，在有的民族中，一个酋长死后，其酋长地位由其兄弟继 
承，而其财产则由其儿子继承。毫无疑问，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 
为叔叔年纪大，经验多，一般来说比侄子更适宜掌权。 


① Supra, ii. 153 sq. 

② Routledge*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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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房婚不仅被视为亡者的兄弟对其寡嫂的一种权利，而且， 
在很多民族中，还被视为对寡嫂的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在维多利 
亚西南部的贡迪奇马拉人中，“当某个已婚男子去世后，如果留 
有妻子儿女，亡者的兄弟就必须娶其寡嫂为妻，因为他有义务保 
护和抚养亡兄的妻子儿女。”®在特林吉特人中，如果不尽续娶 
亡兄、亡舅之妻的义务，还会引起血亲仇杀。在楚克奇人中， 一 
家中的几个兄弟有一人去世后，排行紧靠他的那个弟弟就必须负 
责照顾亡者的妻子儿女，在自己的营地中给他们找个住处，并担 
负起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假如某个人没有兄弟，则由其表亲 
接管。据博戈拉兹说，这种转房婚“与其说是一种权利，还不如 
说是一种责任。一个妇人，没有了丈夫，又有儿女和驯鹿需要照 
管，这就需要有人帮助，而帮助这家人的义务，便落在与其亡夫 
关系最近的亲属身上。”②在达迪斯坦，谁要是拒不续娶寡嫂， 
就会被人看不起，因此常有一些十来岁的孩子续娶比他年长一倍 
多的女人。在阿富汗，续娶寡嫂也是做弟弟的一项责任。但是， 
寡嫂如果不愿意，人们也不强迫她转房。据克罗普夫说，在芬古 
卡菲尔人中，人们实行转房婚的目的，是想在兄长死后，家庭还 
能保持完整，“这样，妯娌们就不必各奔东西，孩子们也不会流 
落四方了。”③但是，在他们那里，人们同样也不能强迫寡妇转 
房。据说，在贝专纳人中，“一个男子死后，如果留有遗孀，那 
么，这个男人的亲属中就必须有一个人把她接回家，作为自己的 
妻子。究竟由谁承担这项义务，要由亲友们开会决定。一般来 


① Dawson, Australian Aborigines , p. 27. 

② Bogoras, op. cit. p. 608. 

③ Kropf, Das Volk der Xosa-Kaffern im ostlichen Sudafrika, p. 152. 



说，这位遗孀总是分配给家庭人口最少的男人。” ® 在桑巴人中， 
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如果亡夫的亲属中没有人来续娶她，那 
么，这就会被视为对她的一种极大的羞辱。在严格实行一夫一妻 
制的民族中，强制性的转房婚的确是一项极为严肃的责任。例 
如，在库基人中，长兄死后，未婚的弟弟必须娶寡嫂 为妻； 而 
且，只要她还活着，他就不能再娶。 

216 在古代希伯来人中，如果一个男子死时没有留下孩子，那么， 

做弟弟的就有义务续娶寡嫂，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将袭用亡 
兄的名字，“这样，他的名字就不会在以色列消失了。” ® 给亡兄“传 
宗接代”也是印度教徒实行“尼亚迦”的目的所在。不过，“尼亚迦” 
只是指同居，并不是指结婚。在马达加斯加，做弟弟的履行续娶寡 
嫂的职责，据说是为了纪念亡兄，为其传宗接代，他们所生的子女 
也都被视为亡兄的后代和继承人。同样，在奴隶海岸讲约鲁巴语 
的民族中，如果一个人死而无后，那么，做弟弟的续娶寡嫂后所生 
的第一个男孩，将以其亡兄之名命名，并被认为是亡兄之子。在丁 
卡人中，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可以与丈夫的弟弟或其他男性近 
亲同居，以尽“抚养亡夫后代”之责。 ® 沙勒瓦说，在休伦人和易洛 
魁人中，如果一个男子死时没有留下后代，那么，其遗孀有义务与 
亡夫之弟结婚。据说，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也同《申命记》中所提到 
的一样。 

在其他一些民族中，做弟弟的同其寡嫂所生的子女，均被视为 

217 其亡兄的子女。麦克伦南把这一点也作为转房婚系古代一妻多夫 


① Campbell , Second journey » ii. 212. 

② Deuteronomy j xxv. 5 sqq. 

③ O’Sullivan，“Dinka Laws and Customs,” in Jour ， Roy ， AnMr. Inst. xl.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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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残余之说的证据。他说 ：“如 果在很早之前，人们就已经把兄弟 
几人的孩子都算作长兄的孩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看作是一 
妻多夫制的遗迹，那么，人们显然就很容易把叔嫂所生的孩子当作 
亡兄的孩子了。” ®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很容易做出另外的 
解释。正如斯塔克博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一个人也可以从法律 
的角度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在实际上他并不是这个孩子的 
生父。 M . 宾克在谈到荷属新几内亚海尔芬克湾的巴布亚人 时说： 

“孩子在死了父亲之后，即由其叔叔监护。而孩子在死了双亲之 
后，即会认叔为父。” @ 在萨摩亚群岛，亡兄之弟不仅认为自己有权 
续娶寡嫂，而且还认为亡兄留下的孩子应当把他当作父亲。与这 
种情况颇为相似的是 ，一 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再婚所生的子女， 

也可以被看作是前夫的孩子。在那些把死而无后视为不幸的民族 
中，对一个亡者来说，有儿有女的确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只有在 
亡者无后的情况下，犹太人、印度教徒和马尔加什人才规定，他的 
弟弟应为他传宗接代。假如转房婚真的是一妻多夫制的遗迹，那 
么，叔嫂所生的后代就应属于在世的叔叔（亡兄以前的合伙丈夫） 
才是。 

在有些民族中，人们实行转房婚的一个附属动机，可能是害怕 
亡夫的嫉妒之魂。据卡斯滕博士说，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中，一 
个人有义务续娶寡嫂。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不 
保贞节，同另外的一个男人结了婚，她就会生下怪胎，那个男人也2 18 
会很快死去。“这种闹事的鬼，即是亡夫之魂。他对身后留下的妻 


① McLennan «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 p. 113. 

② Bink, in Bull. Soc. d'Anthr. Paris^ ser. iii. vol. xi.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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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很是妒忌，不想把她转让给除其兄弟之外的任何男人。而其兄 
弟则是与他合为一体的，并完全代表着他。” ®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 
在很多民族中，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如果不再嫁给亡夫的兄 
弟，而是嫁给别人，她就必须先同另外的一个人举行一种性交仪 
式，以免新的丈夫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中邪死去，或是她本人不能 
生育。我们还说过，在毛利人中，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之后，亡夫的 
兄弟必须先把她娶过来，以“使她解除亡灵的纠缠”。②因为寡妇 
只要是同亡夫的兄弟结婚，亡夫的鬼魂就不会有妒忌之心了。但 
是，这并不是说，当一个男人还在世的时候，他也愿意与他的兄弟 
共有自己的妻子。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 
这个问题有助于支持麦克伦南的理论。我们已经了解到，凡是实 
行兄弟共妻式一妻多夫制的地方，一般都是做长兄的先结婚，然后 
做弟弟的与长兄共妻。而另一方面，做长兄的则不得与弟媳发生 
关系。此外，在有的地方，还有一种类似的限制 ，即： 做弟弟的虽然 
可以同长兄之妻性交，但不能与她结婚。同样，转房婚也往往局限 
于做弟弟的续娶寡嫂，在印度尤为 如此； 而做哥哥的则不可续娶弟 
弟的遗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切不可做出任何草率的结论，而应 
该想一想，是否可以从现存的情况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我的 
看法是，乔切尔森博士已经找到这样一种解释。他认为，这种限制 
来源于做哥哥的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在做父亲的去世或者年迈不 
219 能管事之后，长兄便取而代之，成为一家之主。这样，长兄与弟媳 


① Karston,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y of Indian Tribes of Ecuador {Acta 
Academiae Aboensis ^ Humaniora, i. no. 3) ， p. 75. 

② Supra, i. 327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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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性关系，“似乎就会被人想像为某种乱伦，就像做父亲的 
与儿媳同居一样”。 ® 哈亚瓦达纳 • 拉奥先生在谈到东高止山区 
的贡德人时所说的话，有力地证明了乔切尔森博士的解释。拉 
奥先生 说：“ 做弟弟的续娶寡嫂是很常见的事，但是弟弟死后，做 
哥哥的则不能续娶弟媳，因为做哥哥的在家中被认为处于和父 
亲一样的位置。” @ 现在看来，人们之所以将一妻多夫制的关系局 
限于叔嫂之间的婚姻关系或性关系，很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原 
因。这样，一妻多夫制规则与转房婚规则就是一种同源的关系， 
而不是因果关系了。 M . 格朗迪迪埃明确指出，在马达加斯加， 
做哥哥的不得与弟媳发生性关系，“因为他终有一天要成为一家 
之主，如同父亲一样”，而做弟弟的则无此限制。 © 在印度西北各 
省的转房婚习俗中，做哥哥的续娶弟弟的遗孀是被严格禁止的。 

克鲁克先生在谈及这个问题时 说：“ 事实上，在整个印度教的种 
姓制度中，弟媳不但不能与其丈夫的哥哥性交，而且不能同他说 
话，不能同他接触，也不能在他面前不戴面纱。一个女人必须严 
格遵守这样的禁忌。”④对于其他一些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亲 
戚，也要在这些方面予以注意。在楚克奇人中，如果需要，甚至 
有侄子与寡婶结婚的，但做叔叔的则被禁止仿照此例，而与侄儿 220 
的遗孀结婚。 

对于有人所设想的转房婚与一妻多夫制的联系，我想谈一谈 


① Jochelson, Koryak . p. 751, 

② Hayavadana Rao，in Anthropos, v. 795. 

③ Grandidier ，Ethnographie de Madagascar , ii. 155 n. ( 2). 

④ Crook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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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弗斯博士在托达人中所做的观察。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里弗 
斯博士发现，只有少数情况显示，在两兄弟各娶其妻的情况下，如 
果一个兄弟死了，他的遗孀会被另一个兄弟所续娶。而在大多数 
情况下，如果一个兄弟死了，他的遗孀并没有成为其他兄弟的妻 
子；而且，当她再嫁给别人时，人家娶亲所送的牛也不是给死者的 
兄弟，而是给死者的孩子。我们从拉达克的情况中也已经看到，长 
兄死后，如果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妻子只要通过一个简单的仪式， 
即可同亡夫的兄弟，也就是她的小丈夫，脱离关系 Q 我们知道，在 
楚克奇人中，人们既实行转房婚，又实行一妻多夫制，还有实行群 
婚的。但是，在他们那里，兄弟之间则根本没有实行一妻多夫制或 
群婚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一妻多夫制与转房婚之间并不存 
在特定的联系。 


我甚至也不认为，做弟弟的在一定情况下可与长兄之妻性交 
的权利，就是古代一家几兄弟平等共妻于一个女子这一婚姻形式 
的遗存。盖特先生在谈到印度的兄弟共妻制时 曾说: “随着长兄权 
利的不断增加，这种制度已逐渐消失于一夫一妻制之中。妻子儿 
女已渐渐被看作长兄个人之所有，乃至最后，做弟弟的也很少再被 
看作是共妻的丈夫，而是被当成长兄不在时，偶尔接受其妻恩宠的 
人。” ® 但是，这种演变过程，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基础可言。在某些 
民族中导致所有兄弟平等共妻于一人的情况，在另一些民族中，也 
可导致这样的情况，即做弟弟的只不过是二等丈夫，是“偶尔接受 
其妻恩宠的人”。考虑到一妻多夫制毕竟是一种很个別的婚姻制 
度，我们在探讨年长的丈夫（一般来说亦即最先结婚的 丈夫） 何以 


① Gait» Census of India , 1911 T p. 239. 


具有较高的地位时，应当想到，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最先 
娶来的妻子也往往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也就应当将其归因于一 
夫一妻制习俗的持久影响，而不是把它看作趋向于一夫一妻制的 
一种变化。 

如果我们无法将现在广泛流行的习俗合理地解释为古代普遍 
实行一妻多夫制这一状况的遗迹，那么，我们要想推测古代曾普遍 
实行这种婚俗，就只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 ：导致 一妻多夫制的 
各种原因曾在古代普遍发挥作用。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曾经提 
到麦克伦南说过，在所有或几乎所有原始部落中，都有溺杀女婴的 
习俗，由此破坏了男女人口的平衡。我们也说过，这一说法是没有 
根据的。®而且，即使男性的人口一直多于女性，其结果也不一定 
都实行一妻多夫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男多女少 
并不一定导致一妻多夫制。当然，人们还把一妻多夫制归之于其 
他一些原因，而这些原因也同样不是绝对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认为，男性的嫉妒心一直妨碍着一妻多夫制的普遍实行，包括在原 
始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一妻多夫制一般多见于以畜牧和农业为 
生的民族，而不是多见于最低等的蒙昧部落。布里奇斯先生曾写 
信告诉我，火地岛的雅甘人认为，一妻多夫制是极为丑恶的。贝利 
先生在谈到维达人时也曾 说:“ 我们在他们那里从未听说有一妻多 
夫的事。人们提到这种事，总是甚为反感。有一次，我曾问一个维 
达人 ：如果 他们这里有一个女人同两个丈夫住在一起，将会有什么 
后果？他听后，简直怒不可遏，举起斧头说 ：‘那 就用这个来解决。，222 
当时他一点做作之意都没有。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邻近的康提人 


① Supra ^ ii. 163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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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妻多夫的民族习俗所怀有的朴素而自然的反感。” ® 康提人 
当然不是蒙昧人，同样，西藏人以及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很多印度部 
落和种姓也都不是蒙昧人。阿南塔 • 克里希纳 • 耶尔先生曾经以 
丛林部落和低种姓中实行的“正常婚姻制度”同纳亚尔人的松散的 
一妻多夫制做过一番对照。弗雷泽先生在谈到锡尔穆尔人时曾 
说：“ 这个民族有一点很值得注意 ：他们 在道德上如此堕落，其风俗 
习惯又多有违背常理之处，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却比其他一些举 
止得体、道德良好的民族表现出高得多的文明程度。这些人的穿 
着都很整齐，也显得很有体面。他们在接人待物上更讲礼貌，更显 
得不卑不亢。他们比苏格兰高原偏僻之地的大多数居民更有风 
度。……他们的住房，无论是在建筑式样上、舒适程度上，还是在 
室内清洁方面，都比苏格兰高原的住房强得多。”②在西班牙人刚 
刚来到兰塞罗特岛时，这个岛上实行一妻多夫制的居民，明显要比 
加那利群岛上实行严格一夫一妻制的其他居民，具有更高的文明 
程度。 


① Bailey, “Account of the Wild Tribes of the Veddahs of Ceylon,” in. Trans. 
Ethn, Soc. N. S. ii. 292. 

② Fraser, op. cit.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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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许多民族中，都有群婚存在。 

M . 格雷纳尔曾谈到，在西藏的某些人家中，丈夫和妻子都不止 
一人。艾哈迈德 • 沙阿也曾谈到过某些西藏人的情况，但他没有具 
体指明是哪里的人。他说 :“如 果一个男子和他的兄弟合娶了三个 
妻子，而这三个妻子又都没有生育，那么，这几个兄弟就不能再娶第 
四个妻子了，但他们可以再找一个男子来共妻，帮助生个孩子。如 
果这个计划又失败了，还可再找第五个共妻者。”$锡金前行政代理 
怀特先生在对锡金、西藏和不丹的一妻多夫制做描述时，曾经 说过： 

“三个兄弟可以合娶三个姐妹，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三姐妹都生有孩子的话，则大姐生的孩子归大哥，二姐 
生的孩子归二哥，三姐生的孩子归三哥。三姐妹中假如有一人或两 
人未能生育，那么，所生的孩子则按顺序依次分给三兄弟。”② 

据罗尼先生说，在锡西阿博尔人中，两三个兄弟合娶数名妻子 
乃是一种很常见的习俗。旁遮普总监在谈到山区卡内特人的一妻 
多夫制时，曾做过如下的 说明： ——“兄弟几人在必要时，可再娶第 
二个乃至第三个共同的妻子。如果其中的一个兄弟从家里出去 22 4 


① Ahmad Shah, Four Years in Tibet , p. 54. 

② White, Sikhim and Bhutan ， p.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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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也可以在外面单另再娶一个妻子。当他偕妻而归时，其妻既 
可以一如既往，仍只做他一人的妻子，也可以成为全家几个兄弟的 
共同妻子，这就要看她本人的选择了。据了解，在有的家庭中 ，一 
家三个兄弟就合娶有三四个妻子。”①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财产和 
土地的问题。土地多、财产多的人家，往往需要有几个女人来照 
管。在库卢地区的萨拉杰，有的人家“三个兄弟合娶一个妻子，也 
有三个兄弟合娶四个妻子的，还有一个独子独娶四个妻子的。，’ © 
在琼萨尔地区，如果一家之中的几个兄弟在年龄上相差很大，比如 
说，一家有六个兄弟，大的都已成人，而小的还是孩子，那么，“ 三个 
大的就会先娶一个妻子，等到三个小的成年之后，他们再另娶一 
个。不过，这两个妻子同被认为是这六个兄弟共同的妻子 。”③ 

1869年，肖特博士在谈到托达人时也曾写道：“一家人中如有 
四五个兄弟，其中一人又已长大成婚，那么，其妻也会将丈夫的其 
他兄弟统统认作自己的丈夫，待他们相继长大成人之后，便依次与 
之圆房。如果这位做妻子的还有几个妹妹，那么，在她们达到婚龄 

之后，也会依次成为姐夫或姐夫们的妻子。 . 不过，由于这一部 

落中女性甚少，因此更多的情况还是一个女子嫁给几个男子。有 
时，一个女子的丈夫可多达六人。”④里弗斯博士在新近的一份报 
告中谈到，“托达人的一妻多夫制出现了一种与一夫多妻制相结合 


① Pandit Harikishan Kaul, Census of India , 1911, vol. xiv. (Punjab) Report, 
p. 287. 

② LyalU quoted by Harcourt, Himalayan Districts of Kooioo , Lahoul and 
Spiti t p. 241. 

③ Dunlop f Hunting in the Himalaya » p* 181. 

④ Shortt, **Account of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eilgherries,” in Trans. Ethn. 
Soc. N. S. vii.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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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过去，两个兄弟总是合娶一个妻子，现在则可能是娶两 
个，不过一般来说，都是两兄弟合娶两个妻子。……如果一个男子225 
或几个男子娶有两个妻子的话，这两个妻子通常都是同村人，而且 
住在一起。但有时则是各住一村，由做丈夫的往来其间。’’里弗斯 
博士认为，由于溺杀女婴的做法已有所减少，因此女性的人数现已 
有所增加，这样一来，一夫多妻制就与一妻多夫制合流了。①据说， 
在库尔格人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用默格林的话来说，他们在家里 
实行的是一种共妻共夫制，诸兄弟所娶的诸妻，被认为是家中的公 
共财产，所生的孩子因此也被认为是全家人的孩子或其母亲的孩 
子，而不归某一被指认的父亲所有。我们还了解到，在马拉巴尔的 
坎马兰人中，如果共妻的诸兄弟中有一人因与做妻子的脾气不合 
而另娶一妻，那么，这个新来的妻子也有权与另几个兄弟同居。在 
科钦邦北部的朱伊万人（或称蒂扬人）中，如果诸兄弟中有人对几 
兄弟合娶一妻的这种男女结合方式感到不满意或不方便，那么，他 
就会另娶一个女子。他可以把这个女子留做他一个人的妻子，也 
可以让她成为诸兄弟的共同的妻子。邓肯在谈到马拉巴尔地区的 
木匠、铁匠以及其他一些较低的种姓时，曾说，—家之中的诸兄弟 
同一个或几个女人住在一起，实行乱交。在马都拉地区的托蒂扬 
人中，不仅有一妻多夫的关系，而且似乎还有群体间的性 关系杜 
波依斯对此写道，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以及在其他一些亲属关系 
之间，常有共妻之事发生。” © 在僧伽罗人中，从康提习惯法的有关 
规定来看，不仅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习俗相当普遍，“而且，两三 


① Rivers, Todas, pp. 521，518 sq. 

② Dubois’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 ，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of India ,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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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个男人合娶两三个女人的习俗也很常见。” ® 

从这些情况来看，群婚显然是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相结 
合的产物。我们刚才所援引的材料，对于这一点都有或明或暗的 
说明。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事实中对此做出 推断： 在西藏 
和印度，一妻多夫制远比群婚盛行；凡实行群婚之处，无不伴有一 
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的偶尔结合，都是在一定的环 
境下形成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对此加以解释。而某些社会学家提 
出一妻多夫制源于早期的群婚这一说法，却拿不出令人满意的理 
由。他们只 是说： 托达人、僧伽罗人和喜马拉雅人，或其祖先，也同 
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最初都是实行 群婚； 后来，他们染上溺杀女婴 
的习惯，每个人家只能留一个女孩，于是就产生了一妻多 夫制； 原 
来，一家人中的几个兄弟本是娶另一家人中的几姐妹为妻的，而现 
在，就只能是几个人合娶一个妻子了。伯恩霍夫恃和科勒并没有 
对此加以证明，因此看来，他们似乎把这一过程看成是不言而喻的 
了。不过，我从未听说僧伽罗人和喜马拉雅人有这样的习惯，即一 
家之中只留一个女婴，其余的女婴则全被溺杀。据我所知，1871 
年，曾有人撰文说托达人有这种情况，但此说显然是不确切的 。至 
于说所有实行一妻多夫制的民族原来都曾处于群婚状态，这实在 
是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在这里就不予置评了。 

凯撒关于古代不列颠人婚姻状况的著名论述，似乎也涉及到一 
227 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的结合。 他说: “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实行一 
种共妻制，每10人或12人组成一个群体，其中尤以兄弟结合或父 
子结合的为多。在这种婚姻生活中，所生子女被认为属于其中最先 


Qj SithNif^hamiuvu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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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母娶进家中来的人。” @以 上这段话几乎就是说，所谓共妻制，如 
果确曾有过的话，本是源于一妻多夫制。至于说到不列颠的克尔特 
人，凯撒的话是否准确，曾有人表示怀疑，甚至予以否定。约翰•里 
斯爵士就曾经 说过： “首先，我们可以想见，他曾听到过一些有关不 


列颠人家庭生活的描述，但他在理解上有误。这方面的描述大致是 


说，男人们常以10人或12人为一伙，与其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生活 
在父权统治 （patria potestas ) 之下，即由一名男性家长进行治理。 

这样一种大家族，对于研究早期制度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它标志 
着大多数雅利安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其次，居 
住在不列颠岛东南部的不列颠人，以及居住在大陆的某些高卢人， 

很可能早已听说，在不列颠岛的边远地区，有一些部落，他们对婚姻 
的看法，不同于雅利安民族中的一般看法。” © 齐默教授确信，凯撒说 
的是不列颠岛上非雅利安居民的情况。而里奇韦教授则认为，“这 
种‘非雅利安说’只是一种草率的假设，并没有任何历史的、社会的 
和语言学的证据。” ® 在凯撒之后，又有一些作者做过与他的说法多 
少类似的记述，其中有斯特拉博关于爱尔兰人的记述， 戴奥. 卡修 
斯和圣哲罗姆关于苏格兰人的记载，以及爱尔兰编史家索利纳斯 228 
关于赫布里底群岛贫民国王和设得兰居民的记述。 

就笔者所知，真正的群婚，都是与一妻多夫制相伴生的。不 
过，也有一些民族实行一种两性共有制。在这种制度中，数名男子 
有权与数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但任何一个女子都只能正式嫁给一 


① Caesar ，De hello Gallico ^ v, 14. 

② Rhys ，Celtic Britain ^ p. 55 

③ Ridgeway，“Who were the Romans?” in Proceed. British Academy » 1907 ― 1908 

P-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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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男子。有些作者曾用“群婚”一词描述过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不 
要因此而误解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 

博戈拉兹博士就曾经说过，“在楚克奇人中，婚姻并不是仅仅 

涉及一对男女，而是扩及至一大群人。”属于这样一种“婚姻联盟” 

的人被称之为“共妻伙伴”。“每一个‘伙伴’都有权与其‘伙伴，的 

所有妻子发生性关系，但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不多，即只有在他有 

事到某个‘伙伴’的营地去访问时，才这样做。到时，做主人的会把 

自己在卧室中的位置让给这个来访的‘伙伴，。他本人则可能会外 

出过夜，比如到鹿圈中。在接待‘伙伴’来访后，做主人的也会找机 

会进行回访，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联盟有时可包括多达十对 

夫妻。不过，一个人还可以有几个相互关系有所不同的“伙伴”。 

这些伙伴多是熟人，尤以邻居和亲戚为多，而较少为同一营地的 

人。虽然第二及第三从表亲差不多都结有这样的关系，但亲兄弟 

之间则是互不通室的。此外，人们同其他地区的居民，例如同做买 

卖时偶然认识的人，甚至同通古斯人、俄国人或美洲爱斯基摩人等 

不同民族的人，也结有这样的关系。“只要一个地方既有楚克奇 

人，又有通古斯人，那么，其中一个民族的很多家庭就都同另一民 

229 族结有群婚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相互的。例如，虽 

然楚克奇人对大多数已婚通古斯妇女都有婚姻权，但是在通古斯 

人中，只有最好的猎手或是对楚克奇人最友善的人，才对楚克奇妇 

女拥有婚姻权。“伙伴们”一般都是年龄相仿的人。老年人大多不 

愿与年轻人，特别是单身的年轻人，结为这样的关系。但是，正如 

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那样，如果一个已婚男子没有儿女而又想得 

到孩子的话，他就会急着同一个年轻力壮的单身男子结为这种“伙 

伴”关系。人们要结为“伙伴”关系，须杀牲并以血涂身。这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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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后在各自的营地举行。在这之后，他们就被认为是一家人了， 
如同父系家庭中的亲属一样。不过，“现在，人们要结为群婚的关 
系，往往不再举行任何仪式。一个人只要对另一个人说一句‘咱们 
做共妻伙伴吧’，事情就成了，他们就可以行使各自的权制了。”结 
有这种关系的各个家庭所生的孩子之间，被认为是从表亲的关系， 
甚至还被认为是亲兄弟姐妹的关系，他们之间不能通婚，这是因为 
人们很自然地考虑到，他们很可能是同父所生。这种群体关系也 
可以解除，不过，博戈拉兹并未听说过这样的事，除非是因为有人 
患了梅毒。 ® 


博戈拉兹似乎认为，楚克奇人的这种性共有制，是被很多人类 
学家看作最原始的那种婚姻形式所留下的遗迹。他说，在古代，这 
“显然是在血亲群体的成员间结成的一种联 盟”； 而后，才开始将另 
一些关系不错的人也吸收进来。“人们在结成群婚关系时所举行 
的那种仪式，即反映出群婚的这样一种起源，因为举行那种仪式， 
就是要使这一联盟具有一种亲属关系的性 质。” © 詹姆斯 • G . 弗雷 
泽爵士也持有这种看法。 他说： “这样一种婚姻联盟中的诸伙伴， 
在理论上被认为具有血亲的关系，即使事实上他们并非如此。这 
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两伙伴在欢方营地以牲血涂身的仪式上。这样 23u 
一种血盟仪式流行甚广。两个人经历了这种仪式之后，即被认为 
结成血亲关系了。” @ 就我来看，无论是楚克奇人的这种仪式，还是 
一般的血盟仪式，都不具有这样的意义。我认为，这种仪式的主要 
目的’是使双方承担一定的责任，此外，至少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含 


① Bogoras ， Chukchee, p. 602 sqq. 

② Ibid. p. 603. 

③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 ii. 35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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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对违反盟约者进行惩罚的潜在意义。如果说楚克奇人的所 
谓“群婚”首先是一种血亲之盟，那么，它何以会将亲兄弟明确拒于 
门外呢？要知道，在很多民族中，兄弟之间都是共妻的。在楚克奇 
人中，给外人以共妻权并不是新近才出现 的事； 某些有关古代的传 
说就清楚地提到，他们同美洲的爱斯基摩人结有这样的关系。当 
爱斯基摩商贩从对岸来到楚克奇人在亚洲沿海的村子后，便在朋 
友家里找到其临时的妻子。同样，楚克奇商贩在美洲对岸也有其 
临时妻子。从这类事实中，以及从“同一营地的人大多不愿结为群 
婚关系”，①只有到其“伙伴”营地访问时才行使其共妻权之类的重 
要表述中，我可以断言，楚克奇人实行两性共有制的一个目的，就 
是给离家外出的人提供床笫之欢。另一个目的可能是为了相互保 
护。博戈拉 兹说: “不和别人结成这样的关系，就意味着没有朋友， 
231 没有人为自己祈祷，在必要时得不到别人的保护。这是因为，婚姻 
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比父系亲属之间的关系更亲近 。”因 
此，现在，所有楚克奇人的家庭都相互结成了群婚的关系，此外， 
这一习俗还可能与求新求异之心有 关。. 楚克奇人的一个特点，就 
是男女都很好色。博戈拉兹到了他们那里，每个人都对他说，性交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有的人还把其伙伴的妻子带回家中，同 
住数月，然后再把她送回 D 有时，“交换来的妻子们会与她们的新 
丈夫们同住更长的时间，甚至长久住下去。，，③我们则没有理由推 
想楚克奇人的这一群体性关系与男女人口不均有任何关联。我们 
说过，根据1897年的一项人口调查，女性人口为男性人口的 

① Bogoras, op. cit. p. 603. 

② Ibid, p. 604. 

③ Bogoras, op, cit. p.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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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男女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为楚克奇人的习俗所充分认可 
的，但我们还是不能称之为“群婚”，如果说“婚姻”一词不仅仅是指 
性交权利的话。此外，群婚关系可以导致拜把兄弟间常有的一些 
权利与义务。但是，在楚克奇人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群体 
性关系对家庭的社会构成有任何一点影响。正如博戈拉兹博士所 
说，其家庭“往往由一名丈夫 、一 至数名妻子及其子女构成。”一般 
来说，男人的父母也住在附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住宅里。同他 
们住在一起的，可能还有尚未出嫁或是已经出嫁但尚未生儿育女 
的女儿。 ® 正是“同住在一个房子里的人构成了楚克奇家庭的真正 
基础”而所有丈夫的“共妻伙伴”并不包括在其中。他们一般 
都住在另一营地，而且往往相距遥远。博戈拉兹博士曾听人说，有232 
的穷人结成群体性关系之后，相处甚好，以至同住一个帐篷，甚至 
同睡一个卧室。在楚克奇人的传说中，也有类似情况的描述。但 
是，我们不应忘记，博戈拉兹曾经说过，同“伙伴”之妻发生性关系 
的事，并不多见。 - 

总的说来，楚克奇人的所谓“群婚”，与他们在白令海对岸的相 
邻部落以及在更东一带的爱斯基摩人的某些习俗相比，似乎没有 
什么太大的不同。纳尔逊在谈及白令海峡一带的人时，曾 写道： 
“当地有一种很常见的习俗，就是两个住在不同村落的男子常常结 
成拜把兄弟。结拜之后，只要其中的一方来到另一方所住的村子， 

就会受到其拜把兄弟的接待。居住期间，主人还会把自己的床铺 


① Bogoras, op. cit. p. 544. 

② Ibid. p.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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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自己的妻子，让给客人使用。待到一方回访另一方时，也会受 
到同样的接待。因此，这两家人有了孩子之后，也都说不清其父是 
谁。” ® 我们在以前曾经说过，在爱斯基摩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可能 
都有换妻的习俗。 @ 我想，谁也不会把这种临时换妻的做法，称为 
“群婚”。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做法看作古代群婚的遗迹。在 
像爱斯基摩人这样没有妒忌心的民族中，出现换妻之事，其原因本 
来并不难找。这里还有一点值得 注意：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过，实行 
换妻的男子，是亲兄弟的关系。 


我们还听说，在西南非的赫雷罗人中，有人实行“群婚”，当地 
人称之为“欧庞加”。据布林克说，这个词的本意即“友谊”，但后来 
233 被异教赫雷罗人用来表示共妻及共享财产。布林克说 ：“两 个互为 
‘欧庞加’的男子，通过互赠牲畜或其他东西，即可结为一种亲密的 
友谊。有了这种关系，一方就可以与另一方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还 
可随意拿走另一方的牲畜。” ® 布林克博士在另一本书中还提到， 
只有当“欧庞加”（即这一共享团体的成员）彼此间可以出让任何东 
西时，才能形成共享财产的关系。哈恩也曾谈到过“欧庞加”，认为 
这是几个男子之间共享财产和妻子的一种习俗。本森也告诉我 
们，三个男子即可结为一伙，共有其妻子和牲畜， g 卩：可 相互使用别 
人的妻子，可相互宰杀别人的牲畜。根据冯 • 弗朗索瓦的说法，加 
人“欧庞加”之后，即可在紧要关头（如遇到饥荒或发生战 争时） 得 
到其他伙伴的帮助，来到伙伴的村庄时。也可受到他们的殷勤款 
待，甚至还可以同其伙伴的一个或数个妻子发生性关系。丹纳特 


① Nelson，^Eskimo about Bering Strait/' in Ann. Rep. Bur, E(hn t xviii. 292. 

② Supra ^ U 230 sqq. 

③ Brincker t in MittkeiL d. Seminars f, orientalische Spracken ^ iii. 3. 86* 


博士则明确否认赫雷罗人的共妻制伴有共产制，尽管他们在其他 
方面有强烈的共有倾向。加人“欧庞加”的人甚至不能向其伙伴直 
接索要东西。他们如想提出什么请求的话，只能请人捎话，而传话 
者在转达这一要求时，也是绕来绕去，从不明说。不过，如有“欧庞 
加”路过自己的牧场时，做主人的总要送给他最好的肉和最好的 
羊，并引以为荣。这位作者还告诉我们，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男子 ， m 
也会让出自己的一个妻子，与他人缔结“欧庞加”联盟，虽然他也会 
让别人与自己的其他妻子发生关系。结成“欧庞加”的关系，只凭 
口头协议即可，不用举行宗教仪式，也不用履行什么别的手续。同 
时，这种关系也可以随时解除。常有一些伙伴因为一个女人发生 
争吵，随即就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欧庞加”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 
据欣兹和冯 • 弗朗索瓦说，人伙的往往都是亲 兄弟； 而丹纳特则告 
诉我们，当地严格禁止亲兄弟成为“欧庞加”，而且，伙伴之间还不 
得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分别娶两姐妹为妻、而其本身又没有血 
缘关系的两个男人，则可以缔结“欧庞加”关系。据一位作者说，— 
男一女之间也可达成这样的协议，只是女的一方如已嫁人的话，尚 
须得到其丈夫的许可。但是，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曾有人表示怀 
疑。另一方面，两个未婚女子之间可达成“欧庞加”的关系，则确有 
其事。这两个女子搭伙后，不仅要在各方面相互帮助，而且还要相 
互进入对方的性关系之中。只此一事就足以说明，赫雷罗人的“欧 
庞加”并不等于群婚。而男人之间缔结的“欧庞加”也不能被看作 
婚姻联盟。这是一种表示友谊和亲密关系的协约，一种可以与协 
约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的协约，但它并不导致家庭生活或家庭责 
任。菲厄说过，他从未听说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以群婚的形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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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家庭的事。女人生的孩子，总是与这个女人 

如 的丈夫住在一起，即使有证据表明这个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男人。 
同时，属于各个不同人家的孩子，如同从表亲一样，在法律上也不 
被认为是亲兄弟姐妹。 

至于说到男人之间的“欧庞加”是怎样产生的，人们也有不同 
的看法。科勒认为，这是早期群婚（在这种婚姻形式中，做丈夫的 
彼此都是兄弟）留下的遗迹。但是，这种解释甚为武断，显然是在 
套用某种并无事实基础的进化论框架。丹纳特不仅否认亲兄弟或 
其他血亲可以构成“欧庞加”，而且还反驳了科勒关于“欧庞加，，是 
一种拜把兄弟关系的假设。弗里奇则把这一制度归因于贫困。但 
是，在我想来，贫困会导致一妻多夫制，却不大会导致群体性的男 
女结合。而且，就我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加人“欧庞加”的都是已婚 
男子，他们结成这种关系的条件是同意给对方以占用自己妻子的 
权利。这种关系很可能是对一夫多妻制的一种替代，而采取这样 
的形式，或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或是由于女性不够多的缘故。 
据说，在赫雷罗人中，女孩没有男孩的人数多。丹纳特博士还提出 
—种看法，认为“欧庞加”的出现很可能源于这样一个 事实： 在赫雷 
罗人中，年轻男子不能自主选择妻子，而只能娶父母为他挑选的女 
子为妻，因此，他们很想根据自己的爱好，结成一些新的关系。赫 
雷罗男子之间缔结这样的关系，还可能是为了在他们去看望其伙 
伴时，或是在他们到自己的牧场而又无法带妻子同来时，能有某个 
女人陪伴自己。这样看来，赫雷罗人实行“欧 庞加” 的用意，可能与 
楚克奇人实行群体性男女结合的用意一样。这里还应当再说一 
句：在 与赫雷罗人相邻的诸部落中，也有类似的关系。 

5 在新几内亚海岸外的马蒂岛上，“塔菲”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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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据塞利格曼和吉布林两位先生说，在英属新几内亚的巴特尔 
湾诸社区中，性别相同、年龄相仿的所有人都是一种叫做“金塔”的 
群体的成员。这些人构成了某种社团，社团内人人都有权得到别 
人的友情和帮助，而住在同一处的“金塔”成员，其关系尤为亲密， 

被叫做“埃里亚姆”。塞利格曼和吉布林两先生说，在“埃里亚姆” 
之间，每个人都对其伙伴的妻子拥有婚姻权，至少在韦道等社区是 
这样； 对于这种关系的唯一限制，即是有关氏族与图腾的规定，以 
及个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是对男女通婚的限制。“一个人如果 
想同一位‘埃里亚姆’的妻子发生关系，就会先去见见她，并约定好 
在丛林中的某个地点与她相会。如果丛林中没有空地，那他还得 
事先开出一小块空地来。一个人即使在他自己的妻子随时都能接 
待他时，他也可以经常去行使这一特权。他这样做并没有人感到 
有什么不好，而且被认为是人之常情。至于在他妻子怀孕期间，他 
去与‘埃里亚姆’之妻相会，那自然就会更多一些。”据牛顿先生说， 

一个男子不能同本氏族的男子或其妻为本氏族成员者结为“埃里 
亚姆”，同样，两个男子，如果其妻是同一氏族的人，他们也不能结 
为“埃里亚 姆”； 一个人虽然主要是同本“金塔”中的男子结为“埃里 
亚姆”，但也可以同年龄较小的“金塔”中的男子结为“埃里 亚姆， ’； 

“埃里亚姆”的关系是可以世 袭的； 此外，如果娶有一个妻子的男人 
与娶有多妻的男子结为“埃里亚姆”，那么前者只能同后者的第一 
个妻子或其中某一个妻子发生性关系，而没有权利与后者的其他 
妻子发生性关系。 ® 据说，这一习俗是从博亚奈传人韦道的。博亚 
奈人称“埃里亚姆”为“里卡姆”。“在这一地区，如同在新几内亚东237 


① Seligman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 p. 470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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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男子在妻子怀孕后直至孩子断奶前，不得 
与妻子同床。在这段时期，以及在其他一些规定禁欲的时期，做丈 
夫的便常常去找其‘里卡姆’的妻子做爱。当然，这些女人须是未 
怀孕的，而且在氏族关系上也不存在禁忌。” ® 也许我们可以做这 
样的推断 ：“埃 里亚姆”关系中之所以包含有性交的权利，其主要意 
图在于，在男子不能与自己的妻子同床时，给他们一个与朋友的妻 
子性交的机会，以使其性欲得到满足。不过，并不是所有“埃里亚 
姆”关系都包含有这样的权利。在同属巴特尔湾社区的瓦米拉， 
“一个人如与‘埃里亚姆’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将按通奸论处。”② 
有人说，在马赛人中，年纪相同的人实行某种性共有制。据 
说，男人可以与年龄相同的女子通奸或私通，女人也可以同与其丈 
夫年龄相仿的任何男子同居，只要他们不是属于同一亚氏族或不 
是近亲即可。但是，一个男子与有夫之妇发生这样的关系，似乎多 
是在他外出做客的时候。有人就曾说过，当一个马赛人去外村做 
客时，他只要走进一个与他年纪相同的人的家里，这个人就会把自 
己的妻子留给客人，自己出去另找地方睡觉。“马赛人是不能拒绝 
款待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陌生人的，因为他害怕同年龄的人诅咒他， 
使他很快死去。” ® 魏斯在谈到马赛人的性共有制时，只把它看作 
是一种待客形式。他还说，马赛人之所以有这种习俗，是因为他们 
经常外出旅行。当一个人来到一个友好的村庄后，便把他的长矛 
238 插在一户人家门口外面的地上，这样一来，这家的主人就必须另找 
地方过夜了。在阿坎巴人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有本氏族人或 


① Seltgman, op. cit, p. 474. 

② Ibid ， p. 477. 

③ Hollis, Massaij p. 28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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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来访并过夜，做主人的常常会把自己的妻子留给客人。因此， 
在他们那里，已婚妇女是可以合法地同其他男子发生关系的。”不 
过，尽管这种关系在阿坎巴人看来是合法的，但在外面有过这种 
关系的男子回来后，必须先经过一种净身仪式，才能进屋。阿坎 
巴人还有一种 习俗： ——“如果一个人有数名妻子（甲、乙、丙）， 
她们都生有几个儿子，且儿子又都已娶了亲，那么，在这些同父 
异母兄弟中，每个人都有权同与自己年龄相当的那个人的妻子 
发生性关系。也就是说，甲的长子可与乙和丙的长子的妻子同 
床，甲的次子可与乙和丙的次子的妻子同床，余可类推。假如某 
个人没有亲兄弟姐妹，那么，他则可以同其所有同父异母兄弟的 
妻子同床。这是因为，人们假定他一身同兼其母的长子、次子、 
幼子三个角色。”不过，林德布卢姆博士在描述这一习俗时，却不 
知道该怎样解释才好。① 

据说，在某些蒙昧部落中，结拜兄弟之间可相互与对方的妻子 
发生关系。此外，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在古 代闪米特人中，结拜关 
系有时是含有共妻之意的。据说，在一本五世纪的叙利亚一罗马 
律书（扎豪和布伦斯曾收集过这一律书的各种文本并对此做过解 
释）中，有这样一条 规定： -一“如果一个人想同另一个人结为拜把 
兄弟并共有其全部所有，那么，法律是禁止他们这样做的，并取消 
其结拜关系，因为妻子是不能共有的，子女也是不能共有的。”©这239 
一规定似乎说明，事实上有人就想结为拜把兄弟，而结为拜把兄 
弟之后，妻子及财物皆为拜把兄弟所共有。我们在布哈里讲述 


① Lindbtom, Akamba ， p. 78 sq. 

② Bruns and Sachau ， Syrisch-romisches Rechtsbuch aus dem fiinften Jahrhun- 
dert , § 86,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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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故事中，似乎也可看到这一习俗的踪影。据说，先知使阿 
布德 • 拉赫曼 • 伊本 • 奥夫与赛义德 • 伊本 • 拉比亚结为兄 
弟。后者娶有二妻，遂提出二人应平分其财物与妻子。于是，阿 
布德 • 拉赫曼便得到了赛义德的一个妻子。罗伯逊 • 史密斯提 
出，这种事似乎是结拜为兄弟后的必然结果，因此，自应将其看 
作西藏式一妻多夫制的一种遗迹，与斯特拉博说的情况颇为类 
似。但是，这一推断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不应把所谓“结拜 
兄弟”当作真兄弟的翻版。结拜关系是一种盟约，一种使结拜双 
方承担有相互义务的盟约。在相互关系方面，结拜之情甚至可 
以比兄弟之情更显神圣。而共妻之约则是要使其关系更加密不 
可分。如果说拜把兄弟实行共妻仅仅是仿效亲兄弟而已，那么， 
何以在亲兄弟不再实行共妻之后，拜把兄弟还继续加以实行 
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群婚是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相结合的 
产物。我们还说过，在我们业已考察过的一些群体性男女结合的 
实例中，男性伙伴并不一定是，甚至可能不是，兄弟或 亲戚； 女性伙 
伴也并不一定都是姐妹，甚至一般都不是姐妹。现在，我们转而谈 
谈另一种类型的群体性男女结合， g 卩一伙兄弟与一伙姐妹的结合。 
据说，这种群伙都是由类别式意义上的兄弟和姐妹所组成的，因此 
其规模甚大。 

210 此类群体性男女结合的典型事例是桑威奇岛民所实行的普那 

路亚制度。洛林 • 安德鲁斯法官在1860年曾给摩尔根写过一封 

信，信中谈到 ：“普 那路亚关系是一种双重性的关系。它起源于两 

种情况 ：一种 是两个或几个兄弟想相互占有对方的妻子 ，一 种是两 

个或几个姐妹想相互委身于对方的丈夫。不过，‘普那路亚，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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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用来表示‘亲爱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之间的关系 。”® A. 

毕晓普牧师曾给摩尔根寄去过一张夏威夷亲属称谓一览表，并指 
出，“亲属关系中的这种混乱状况”，“是亲属之间实行共夫共妻这 
一古代习俗的结果。”巴利特博士也写道 ：“做 丈夫的有很多妻子， 

做妻子的也有很多丈夫，而且人们还随意交换配偶。”©里弗斯博 
士指出，在桑威奇岛民中，性关系十分松弛，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制 
度与个体婚姻并存的，还有“一种公开的情夫情妇制，情夫情妇的 
地位都是得到社会承认的。而在这些情夫情妇中，地位最稳固的 
似乎是某些亲属，即丈夫的兄弟和妻子的姐妹。这些人构成了一 
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任何男子对任何女子都有婚姻权。”有人 
还告诉里弗斯博士，即便是在普遍接受基督教已近百年之后的今 
天，“普那路亚”的这种权力“在有的地方仍旧得到承认，并由此而 
引发一些案情。不过，这些案情到了法庭上，均被当作通奸案处 
理。除了这种因与某对夫妇有一定亲属关系而具有公认地位的 
4 普那路亚’之外，夫妇双方还有一些显然是根据自己意愿自由选 
择的情人。” ® 

自我们对桑威奇岛民有所了解以来，我们就很明确：他们是实 
行个体婚的。埃利斯在将近100年前曾对他们做过描述，他并没 
有谈到别的婚姻形式，并说，只有做酋长的才实行一夫多妻制。至 241 
于“普那路亚”制度，我们也很清楚，这并不是群婚，而正如 里弗斯 
博士所说的，至多是一种“公开的情夫情妇制，’。我们不清楚：“普 
那路亚”的这种权利究竟是某人的一种当然权利，还是因他与某对 


① Morgan , Ancient Society , p. 427. 

② Ibid, p. 427 sq. 

③ Rivers,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ii. 38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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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的关系而具有的？抑或是在每一个例中特别被赋予的？虽然 
安德鲁斯先生关于“做兄弟的想相互占有对方的妻子，做姐妹的想 
相互委身于对方的丈夫”这一说法偏向于关系说，但“普那路亚”习 
俗显然有很多模糊不清之处。有关这一习俗的描述又少又含糊， 
而且多与亲属称谓的描述混在一起。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 ：在生 
活习俗与亲属称谓之间，原本是不是这样乱呢？类似的混乱情况 
也曾导致有人说，在澳大利亚各部落中，某一部落分支的所有男子 
可与另一分支中的所有同代女子通婚。至于“普那路亚”制度的起 
源，除了摩尔根说它起源于“血缘家庭”之外，就我所知，还没有其 
他人进行推测。在桑威奇岛民中，据说男性人口超过了女性。男 
女人口的这种不均衡状况，当然也会对该民族的两性关系产生影 
响。 

里弗斯博士说，在美拉尼西亚的某些地方，除了有明确的个 

体婚姻存在之外，还有一种群体间的性 关系： 其中一方是由丈夫 

的兄弟所构成的一伙男子，另一方是由妻子的姐妹所构成的一伙 

女子。从类别式亲属称谓的角度来看，这两伙人分别为兄弟与姐 

妹的关系。他说，现在，不管怎么说，这种群体关系仅仅是一种 

性关系，因此，我们在说到他们的这种关系时，最好不要称之为 

群婚，而应称之为与个体婚姻相联系的性共有制。但是，这一说 

法似乎不是基于直接的证据，而是基于逻辑的推断。里弗斯博士 

在《美拉尼西亚社会史》一书中探讨性共有制这一问题时，从亲 

属称谓的角度考虑了可能导致性共有制的任何证据，继而转向美 

拉尼西亚人在现在和过去实际实行性共有制的证据。他说，类别 

式亲属制度的某些特点往往被看作是实行性共有制的证据。在世 

界各地很多民族的这一亲属制度中，妻子的姐妹和兄弟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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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性角度而言）在称谓上与妻子归为一类，同样，姐妹的丈 
夫（从女性角度而言）和丈夫的兄弟也被归为一类。于是，他就 
此推测，这种称谓可能是过去留下来的一种遗迹，它可能反映 
出，过去，与丈夫归为一类的人同与妻子归为一类的人实际上是 
被当作夫妻相看待的。现在，在美拉尼西亚，也有这种两相合一 
的情况，但里弗斯博士强调指出，这并不能证明，这种情况就是 
性共有制的遗存形式，因为人们可以更自然地把它解释为过去某 
些男女之间潜在的夫妻关系所留下的遗迹。科德林顿在一本关于 
美拉尼西亚人的著作中 指出：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对一 
个美拉尼西亚男子而言，与他同属一代的所有妇女不是他的姐妹 
就是他的 妻子； 对一个美拉尼西亚女子而言，与她同属一代的所 
有男子不是她的兄弟就是她的丈夫。……但是，我们不要以为， 

一个美拉尼西亚人会将所有与他不同氏族的女子都看作是自己的 
妻子，或是认为自己有权同这些妇女中的未婚者结婚 。 实际上， 
对一个男子来说，哪些女子是他可以娶之为妻的，哪些是他不能 
与之通婚的，这其中是有严格的界限的。”① 

里弗斯博士还说，类别式亲属称谓还有一些特点，可能是源于 
性共有制的状况。这些特点之一即是 wunu mumdal (意即“我们 243 
大家的妻子”)这一说法的使用。班克斯群岛罗瓦岛上的居民就使 
用这样的说法。但他又说，这是一种孤立的用法，因此，在没有确 
认其本意之前，如果赋予它很大的重要性，是很危险的。至于称谓 
上的其他特点，我就不详细讨论了，因为里弗斯博士本人也承认， 

这些特点充其量只能暗示它们源于古代性共有制的状况。而对我 


① Codrington, Melanesians ^ p. 2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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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它们似乎毫无意义。他说过，“只有当我们转向与美拉尼西 
亚的亲属称谓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和限制时，我们才能找到性共有 
制过去和现在存在的证据。” 

据说，这方面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托雷斯群岛。“在这个 
群岛上，男子不得对妻子的任何亲属直呼其名，而且，跟他们说话 
时，也不得冠以 cha 或 ja 这类对妻子讲话时用的词。广而言之， 
男子不得以亲密的口吻与妻子一方的亲属说话。上面所讲的只是 


这一通则的几个特例。如果有人听到一个男子对妻子的姐妹直呼 


其名，或是用了 cha 这个词，人们就会断定，他们两人已经发生了 

性关系。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关系，这个男子同与他已发生关系的 

那个女子说话时，就不再用原来的亲属称谓。在洛岛上，男子称妻 

子的母亲为 Kwiliga 。 但是，如果他们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他就不 

得再用这一称谓了 ^当他同这个人讲话时，或是在说话中提及她 

时，都只能直呼其名，直至他本人离开人世。，，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他 

所犯罪过的一种惩罚，因为我们从刚刚援引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男子是不得与妻子的任何亲属发生性关系的，甚至连以亲 

密的口吻同她们说话都不行。令读者不解的 是：这 怎么能被看作 

是性共有制的证据呢？它说明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况。但里弗斯博 

士争辩说，不直呼其名的做法与性关系的潜在性之间还是有联系 

川的。他说，在托雷斯群岛居民的心目中，某一伙男子与某一伙女子 

发生这种关系的可能性，显然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些群伙的规 

模一定是很大的，因为对直呼其名的限制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说的、 

狭义的岳母女婿关系及大小姨子与姐夫妹夫的关系，而且还适用 

于类别式意义上的这种关系。于是，“这些做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 

一些信念，就为至今尚未完全消失的性共有制状态的存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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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证据。” ® 

我同意里弗斯博士所说的，禁止男子与某些女子过分亲密 
-——如同对任何行为的禁止一样正说明这种被禁止的行为是 
可能的。甚至可以说，这一禁律的前提即是，这种行为实际上已经 
有过，或者被认为很有可能发生。因此，我们不妨把使徒的话反过 
来说 ，即： 没有不轨行为，就没有法律。但是，在托雷斯群岛，一伙 
男子与一伙女子之间的性关系，不论是可能有之，还是实际上真 
有，都不是里弗斯博士所说的性共有制。他对此语的界定是 ：“某 
一伙男子与某一伙女子可以合法发生性关系的那样一种社会状 
态。” ® 如果里弗斯博士以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种限制，即已证 
明早先存在过性共有制，那他显然就错了。假如这种推理成立的 
话，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刑法中所规定的种种禁例证明，那些 
被禁止的行为在早先都曾被认为是合法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假如里弗斯的假设是对的，那么，可发生性关系的男女两群伙也就 
不会仅限于真正的和类别式的兄弟和姐妹了，因为“男子不得对妻 
子的任何亲属直呼其名。”里弗斯博士就曾明确说过，这种限制也 245 
适用于类别式称谓意义上的岳母。 


在我们得知托雷斯群岛的男子不得对妻子的任何亲属直呼其 
名之后，再读下面的一段话，就不禁感到十分困惑了。里弗斯博士 
说:“事情很清楚，在托雷斯群岛 ，一 个人对妻子的女性亲属说话 
时，如果直呼其名，就表示他们之间实际发生过性关系。这样看 
来，在这个群岛，特别是在其中的休岛，以及在班克斯群岛的罗瓦 


① Rivers, op. cit. ii. 132 sq. 

② Rivers, op. cit. ii.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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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男子对妻子的姐妹仍直称其名，就具有很大的意义了。在休 
岛，这样做几乎成了一定之规”，于是我们可以断言，在这个岛上， 
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也是经常性的。换言之，该岛仍存在性共有 
制。” 0 至于在罗瓦岛上，一个男子对妻子的姐妹和兄弟的妻子直 
呼其名是否意味着他们之间发生过性关系，里弗斯博士似乎不是 
很肯定，因为他在另一处说，在班克斯群岛的某些岛上，“可能”存 
在这样的情况。据说，在休岛的居民中，存在着性共有制，即一群 
男子与一群女子可以合法地发生性关系的那样一种社会状态，因 
为男子对妻子的姐妹直呼其名“几乎成了一定之规”，虽然我们刚 
刚被告知，在休岛所在的那个较大群岛，男子不得这样做。里弗斯 
博士的意思也许是说，这个岛上的做法与托雷斯群岛其他岛屿上 
的规矩不同，男子对妻子的姐妹不仅可以习惯性地直呼其名，而且 
这样做实际上也为习俗所允许。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 会问： 
他是不是真的肯定，在休岛也同在这一群岛的其他岛上一样，一直 
呼其名就表示发生过性关系呢？如果他肯定是这样的话，为什么 
不直说休岛存在性共有制，而要从直呼姓名的做法来推导性共有 
制的存在呢？ 

里弗斯博士的论述中有很多含混不清之处。作者一会儿谈到 
246 可能性，一会儿谈到实际发生，一会儿又谈到被认可的权利，这些 
说法杂陈其间，使读者不知所云。而在论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 
又被饰以“可能”或“几乎一定”。这样的论述，在我看来，并不能给 
我们提供证明美拉尼西亚“存在性共有制的直接证据”。但是，即 
便证据是令人信服的，也只能证明性共有制在美拉尼西亚 很小一 


① Rivers, op. cit. ii. 13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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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的存在。里弗斯博士最后断言 ：“在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最 
初形态中（我们对此是有证据的），曾存在性共有制的状态。” @但 
是，在我看来，做出这一结论，现有的证据还不够，还需要有更有力 
的论据。 

科德林顿也倾向于认为，美拉尼西亚曾存在过性共有制。他 
承认说，当地人并不记得原来有过这样的时候，即某一分支中的所 
有妇女是另一分支所有男子的共同妻子。他还 承认： “在他们现实 
的生活中，也没有这种共妻共夫的情况。当地人承认，只是在节庆 
的聚会活动中确有很强的纵欲性，但这是一种失序状态，是不合法 

的，人们并不以惯例为由对这种纵欲行为进行辩护。 . 当地人 

有关人类起源，特别是有关女人起源的故事，讲述的都是个体婚 
姻。” Qat 神在造人时，给每个男人都分了一个女人。但是，另一 
方面，科德林顿博士又声辩 说：“ 人们使用的某些词语，可为性共有 
制提供有力的证据。”在莫塔人的语言中，母亲、丈夫、妻子等词用 
的都是复数。 Veve 是对本分支亲属的称呼， ra 是表示复数的前 
缀，而母亲则被称为 ra - veve 0 Soai 一 词表示的是“某一群体或某 
一家庭、家支的成员”，而 ra - soai 则是丈夫和妻子的 互称。 因此， 

“在莫塔，做丈夫的不是把妻子叫做自己的人，而是叫做大家的人。 

做妻子的在提到自己的丈夫时，也是这样叫 。”② 

在我看来，这种语言学上的证据似乎并没有什么价值。莫塔 217 
人的语言中有一种所谓“权威复数” (pluralis majestatis ) 的形式。 
里弗斯博士 了解到，莫塔人在说到母亲和其他某些亲属时使用前 


① Rivers, op. cit. ii. 326. 

② Codrington, op, cit. p. 2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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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 ra ， 是为了表示尊敬或显示关系特别亲近。当地人还明确告诉 
他， ra - veve 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复数，因此并没有什么令人奇 
怪的。科德林顿博士也讲到过这一点。如果人们不仅是在形式 
上，而且在意义上，对 veve 一词使用复数，那么，它所表示的就会 
是“几个家支”或“几个亲属群体”。 Ra - soai 也是一种相应的称谓， 
其复数形式仅仅是要表示夫妻一体。据科德林顿博士说，其意是 
说，一对夫妻乃是已婚男女这一群伙中的 一对； 当地人对此也不否 
认，而且表示出一种“美拉尼西亚人的羞涩”，虽然他们说这个词的 
复数并没有什么意思。而他们的羞涩显然说明，他们对群婚的想 
法，至少是对被人疑心实行过群婚，有一种羞耻感。我必须坦率地 
说，一般而言，我对从词语和语法中做出的社会逻辑推导都是很怀 
疑的。我觉得，就任何种族中的未受教育的人来说，讨论其语言上 
的细微区別都是很不适宜的。 

在有关澳大利亚民族学的诸多讨论中，群婚是一个特别突出 
的主题。在其他一些民族中，人们把他们的某些习俗说成是社会 
遗存形式，并从中推测他们以前曾实行群婚。而在澳大利亚的某 
些部落中，则据说实际存在着群婚。 

在据说现在仍实行群婚的众部落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要数 

迪埃里人了。他们住在澳大利亚中部艾尔湖东岸和东南岸的巴尔 

库三角洲一带。豪伊特博士在加森先生和奥托 • 西伯特牧师等人 

的著述的基础上，曾对他们的婚俗做过极为详尽的描述。迪埃里 

248 分为两个外婚制半族，两半族的男女除受血亲的限制之外，均可自 

249 由通婚。据说，他们的婚姻分为两 种：一 种是个体婚，称做“蒂帕一 

马尔库”，另一种为群婚，称为“皮劳鲁”。关于个体婚的情况，豪 

伊特博士在其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中告诉我们，这种婚姻通常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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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时期或童年时期即已订就，是由男方的母亲和女方的舅舅合 
议而定的。至于“皮劳鲁”关系，则是“由兄弟换妻而形成的。如果 
两兄弟娶了两姐妹，他们一般都会住在一起，形成四个人的群婚。 
某人如果死了妻子，只要给其兄弟送些礼物，即可将兄弟的妻子作 
为自己的‘皮劳鲁如果有客人来访，只要属于适当的婚组，做主 
人的也会让出自己的妻子（‘ 蒂帕一 马尔库’），作为来客临时的‘皮 
劳鲁’”。此外，做女人的如果对某个男子特别喜欢，“还可请求丈 
夫让那个男人来做她的‘皮劳鲁，。假如丈夫不同意，妻子只好作 
罢；而一旦丈夫同意了，这事也就定下来了。”为使“皮劳鲁”关系合 
法化，还要由氏族首领主持某种仪式。如果此事涉及几个氏族，仪 
式就要由几个首领共同主持。这一仪式是同时为好几对人举行 
的，因为“相互结为‘皮劳鲁’的，往往不止两对。所有未婚的和已 
婚的男女，都可结为‘皮劳鲁，。甚至已经有了‘皮劳鲁，的人，还可 
再结‘皮劳鲁再结“皮劳鲁”并不意味着以前所结的“皮劳鲁，’ 
关系已被废止，因为“一旦结为‘皮劳鲁，，永生都是‘皮劳鲁，”。(2) 

一个男子可以有数名“皮劳鲁”妻子 ，一 个女子也可以有数名 
“皮劳鲁”丈夫。但是，一个女子不能同时有数名“蒂帕--马尔库，’ 249 
丈夫，而一个男子却可以有数名“蒂帕一马尔库”妻子。“蒂帕一马 
尔库”妻子在地位上高于“皮劳鲁，，妻 子； “蒂帕一马尔库”丈夫也比 
“皮劳鲁”丈夫拥有大得多的权利。只有在“蒂帕一马尔库”丈夫不 
在时，“皮劳鲁”丈夫才享有对他妻子的婚 权；“ 但是，未经‘蒂帕一 
马尔库’丈夫同意，‘皮劳鲁，丈夫不得携其妻外出，只有在举行某 


① Howitt ，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 p. 181 sq. 

② Idem，“Native Tribe.s of South-East Australia，” in Jour. Roy. Anthr. hisl. 
xxxvii. 272 s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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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仪式时，例如，在举行成年仪式时，以及在为两个不同部落的男 
女举行婚礼时，才可例外。”“蒂帕一马尔库”丈夫和他的妻子组成 
了一个真正的家庭，而做妻子的只有在“蒂帕一马尔库”丈夫不在 
时，才能与她的任何一个“皮劳鲁”丈夫住在一起，接受他的保 
护。 ® 据加森先生说，“蒂帕一马尔库”丈夫似乎把其妻所生的所有 
孩子都视为己出，对他们一视同仁。 

豪伊特博士说，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也大体适用于相邻的 
艾尔湖诸部落，甚至适用于昆士兰地区的诸多部落，例如库尔南 
达布里人和瓦克尔布拉人。在库尔南达布里人中，除了有“努巴 
亚”即个体婚之外，还有“迪尔帕一马里”即“群婚”。在群婚 
中，“一群亲兄弟或部落兄弟每当举行部落大会时，即与一群亲 
姐妹或部落姐妹同居。此外。只要‘迪尔帕一马里，的一伙人都 
聚齐了，他们也会同居。” @ 做妻子的可随意有很多的“迪尔帕一 
马里”，其“努巴亚”丈夫并不加以反对，只要她不违反有关婚 
S 组的规定即可。他还接受她的每个“迪尔帕一马里”送给他的东 
西，并把这看作是应得之物。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永久性的， 
因为“迪尔帕一马里”总是在不断地更换。除了这种关系之外， 
还有另外两种性关系，一种是男人与其兄弟的妻子，一种是女人 
与其姐妹的丈夫。但是，这两种关系都是背地搞的，不被视为合 
法，因而与“迪尔帕一马里”关系不一样。在瓦克尔布拉人中， 
未婚的弟弟（亲弟弟或部落兄弟）可以与嫂子发生关系，还必须 
保护嫂子所生的孩子。豪伊特博士把这称为“群婚”——“艾尔 


① Howitt, op. cit. p. 184. 

② i^id ，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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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部落的‘皮劳鲁’婚姻”。®但是，正如他在这之前所指出的， 

这仅仅是一种一妻多夫性质的关系。 

迪埃里人的南邻为乌拉本纳部落。斯潘塞和吉伦两位先生曾 
在这个部落里发现了一种与“皮劳鲁”关系极为相似的制度。该部 
落的男子只能娶与自己有“努帕”关系的女子为妻。所谓“努帕”， 

即是母亲的哥哥（胞兄或部落中的哥哥）的孩子，或是父亲的姐姐 
的孩子。不过，一个男子除了拥有一两个专属自己并与自己同住 
一个营地的“努帕”之外，还可再同另一些“努帕”结为“皮朗加鲁” 

的关系。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同“皮朗加鲁”发生性关系。 
“如果其最初的男人在家，必须征得他的 同意； 如果他不在家，则可 
不受任何限制。哥哥负责妹妹的婚事 ，一 般总是让一个男子享 
有对他妹妹的优先权，而让同一群体的另一些男子享有附属权。 
但是，要想建立“皮朗加鲁”的关系，还必须得到该群体诸长老的批 
准。一般来说，这样的关系都是在部落的很多人聚集起来举行某 
些重要仪式、长老们商定某些大事之时，才能正式确定下来。一个 251 
女人可以成为好几个男人的“皮朗加鲁”。互为“皮朗加鲁”的男女 
一般总是在一起过群居的生活。偶尔也有一些做丈夫的不让妻子 
的“皮朗加鲁”同她发生性关系。但这样做会让人觉得小气，而且 
还会引发打斗。 

至于这种“皮劳鲁”或“皮朗加鲁”关系能否被称为婚姻，则大 
有商榷的余地。这里且不说“迪尔帕一马里，，关系。这些关系几乎 
只是意味着性的放纵，因而与“蒂帕一马 尔库” 关系即澳大利亚人 


① Howitt, Native Tribes , p. 224. 

②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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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婚姻截然不同。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博士的说法，后者是与 
家庭生活密不可分的，因而可被定义为“由共同的家庭经济、共同 
生活和共同养育、抚育后代所结成的纽带。 ” CD 不过，正如我们已经 
了解的那样，即使只从性生活的角度来看，个体婚中的丈夫所享有 
的权利也是“皮劳鲁”无法相比的。 

过去曾有人提出过一种有关澳大利亚古代实行群婚的假说。 
据说，某一群体或某一婚组中的男子与另一群体或另一婚组中的 
女子共同结为夫妻的关系。“皮劳鲁”或“皮朗加鲁”的关系因被认 
为可以支持这种假说，所以特别令某些人感到兴趣。但是，该假说 
中所说的那种婚姻，目前在澳大利亚各地都不存在，因此我在本书 
的前几版中，曾把这种婚姻称之为“编造的群婚”。②不过，我的这 
种说法受到斯潘塞和吉伦两位先生的批评。他们说，从乌拉本纳 
人的情况来看，其群婚“并非编造之 物”； 在迪埃里人中，也是一样。 

252 正如托马斯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这里有一个词义混淆的问题。 
就乌拉本纳人和迪埃里人的所谓“群婚”而言，“群 ，，字 的含义仅仅 
是指与某些人有某种关系的另一些人。而在“群婚”理论中，“群，， 
字 则被用来表示部落中由婚组名称或亲属称谓而区别开来的某一 
群体。这两种“群婚”的区别还不止于此。事实上 ，一 个人并不能 
因其身份而自然而然地成为“皮劳鲁”或“皮朗加鲁，根据豪伊特 
后来的记载，一个人要想做“皮劳鲁”，必须同“蒂帕一马 尔库” 丈夫 
达成协议；如果本人是鳏夫的话，还必须有所 破费； 虽然当地有“一 
旦结为‘皮劳鲁，，永生都是‘皮劳鲁，，’的习俗，但是，在做客他乡的 


① Malinowski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 p. 119 

② p. 9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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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这种关系只能维系很短一段 时间； 至于结为“皮朗加鲁”的 
关系，则须征得女方哥哥的同意。此外，“蒂帕一马尔库”配偶在各 
方面的地位都比“皮劳鲁”高。有鉴于此，我实在无法接受豪伊特 
博士关于“蒂帕一马尔库”婚姻是一种新事物，是“对‘皮劳鲁’群婚 
权的一种侵蚀”这一见解。 ® 相反，我倒觉得，“皮劳鲁”关系很可能 
是嫁接到个体婚 上的； 其起源至少也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习俗 
赖以产生的背景有某些相近之处。 

据说，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年轻的土著男子在成年之时，很 253 
难娶到妻子。据柯尔说，在班格朗部落，30岁以下的男子很少有人 
能娶上妻子。在澳大利亚西部的金伯利地区，人们在已婚男子中很 
难找到三四十岁以下的人。据贝弗里奇说，在维多利亚一带的部落 
中，年轻男子如没有可由其支配的女眷，“就只能一辈子过单身的生 
活，除非他们肯娶没人要的丑婆为妻，为其看火、打水、扛东 西。” ©澳 
大利亚土著人中之所以有很多单身男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女性 
人数相对不足，这一点我在前面曾谈到过。另一个原因则是老人实 
行一夫多妻制。他们毫无顾忌地占有很多女子，而很多年轻男子却 
一个也娶不上。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多利亚诸部落中，一个人只有 
在有姐妹或被监护人作为交换对象的情况下，才能娶得妻子◊可 
是，在他们那里，“做父亲的常常用自己的女儿去为自己交换妻子， 

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两三个妻子，也照娶不误；而他们却不愿让已长 
大成人的儿子拿自己的姐妹去换妻子。”@一般来说，老年人为自己 
娶的妻子都是年轻的女子，而年轻男子即使被允许娶亲，娶到的 


① Howitt, in Folk-Lore ♦ xvit. 187. 

② Aborigines of Victoria and Riverina , p. 23. 

③ Beveridge, op. cit. p. 2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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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上了年纪的妇人。有关澳大利亚全境很多部落的记载， 
都提到了这一情况。据斯潘塞和吉伦说，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部 
落中，女婿往往与其岳母的年龄不相上下。豪伊特在谈到迪埃 
254里人以及与其相邻的部落时，曾说过，年轻男子只能得到老年男 
子转让给他们的妻子。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澳大利亚的很多部 
落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群体内通婚。这一特定的婚姻规则也必然 
会增加娶亲的困难。 

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中，尽管有很多男子只能长期打光棍， 

或者只能同他们不喜欢的女子成亲，但部落中的某些习俗却可以 

使他们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之外，以其他途径满足其性欲。在金伯 

利地区的土著人中，已经达到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子若不能找到妻 

子，人们就会在他举行成丁礼时，给他送来一个小男孩做妻子。这 

个小男孩一般为5岁至10岁左右。这种结合在当地甚为普遍，乃 

至男孩1到5岁，人们就会把他送给一个年轻男子。施特雷洛提 

到，在澳大利亚中部的西洛里查人中，以及在麦克唐奈山脉以北居 

住的很多部落中，也流行一种与此类似的习俗。不过，在这些部落 

中，男孩是在12岁至 I 4 岁时才送给年轻男子，一直等到后者娶了 

亲才离开，往往要与之相伴好几年。这些男孩不被人视为男子汉， 

因此也无须切割包皮。在上述这些情况中，人们都是按外婚规则 

行事的。据哈德曼说，在金伯利的土著人中，“做丈夫的 ，，必 须回避 

其“岳母”，宛如在普通婚姻中一样。在迪埃里部落，对未婚的青年 

男子来说，“皮劳鲁”习俗可以起到替代正规婚姻的作用。豪伊特 

就曾明确指出，未婚青年男子可以去找“皮劳鲁，’。他甚至还说过， 

255 没有一个单身汉没有“皮劳鲁”。“未婚青年男子的‘皮劳鲁，可以 

精心地照顾他，时刻提醒他注意一些事情，还悄悄向其他妇女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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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做所为。她还要求他住得近一些，以便照应他。”®“皮劳 
鲁”关系显然也可以给娶老妇为妻的很多年轻男子带来一些安慰。 

但同样明显的是，那些年长而有权势的男子也可以通过这种习俗 
大得其利。在乌拉本纳人中，“一个人有多少‘皮朗加鲁’，完全取 
决于他有多大的权势。如果他有很大的权势，他就会有很多‘皮朗 
加鲁如果他没有什么权势，就会受到冷遇。”@在迪埃里人中，部 
落中的头面人物所拥有的“皮劳鲁”同样也比其他人多。豪伊特认 
识一个人，他有十来个“皮劳鲁”，此外，其他部落还配给他一些“名 
誉皮劳鲁”。据说，年长者不喜欢让年轻人很早就娶有“蒂帕一马 
尔库”妻子或很早就结有“皮劳鲁”；如果某个年轻人结有好几个 
“皮劳鲁”，老年人就会劝他只留一个。他们认为，年轻人如果很早 
就娶有“蒂帕一马尔库”妻子，夫妇之间就会因亲密过度而浪费时 
光； 如果结有好多“皮劳鲁”，她们之间就会发生争吵。此外，年长 
者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理由用来劝导年轻人。 

艾尔曼博士曾听迪埃里等部落的人讲过，“皮劳鲁”习俗的受 
益者多为年长者，因为这一习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既能同年轻女 
子发生性关系，又不违反部落道德准则的极好机会。年轻男子虽 
然极不情愿让这些年长者与自己的妻子性交，但也无可奈何 。一 
个男子拥有很多“皮劳鲁”，不仅可以满足性欲，而且还可得到其他 256 
好处。豪伊特曾 指出： “拥有尽可能多的‘皮劳鲁，，这对一个男人 
来说就是一种优势。当‘皮劳鲁，的‘蒂帕一马尔库，丈夫不在家 
时，他就可以与她们同居，分享她们所获得的食物，从而减少自己 


① Howitt, Native Tribes ^ p. 183. 

② Spencer and Giilen ， op. cit.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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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狩猎活动。一个男人如果把自己的‘皮劳鲁’借给那些没有或尚 
未获得‘皮劳鲁’的年轻男子，便可以从他们那里收到礼物，还可以 
扩大自己在部落中的影响。” ® 我们不应忘记，在澳大利亚土著人 
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套风俗习惯，即让年长者和强者占有一 
切，而使年少者和弱者处处受制。既然年长者总是把最好的东西 
留给自己，总是娶最好看的女子为妻，他们当然就会赞成诸如“皮 
劳鲁”关系这样的制度，因为这既能给他们以性的享乐，又能为他 
们扩大影响。因此，我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 g []“ 皮劳鲁”习俗是女 
性相对稀少和老人自私、专横这两种情况所共同产生的结果。此 
夕卜，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在讨论一妻多夫制和群体性关系时常常会 
遇到，因此也不应忘记，这就是：已婚妇女在丈夫临时外出期间，需 
要有人给予保护和监护。这样看来，当一个人的“皮劳鲁”或“皮朗 
加鲁”的丈夫外出时，他对这名妇女享有性交的权利，就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与他同居，接受他的保 
护。关于“皮劳鲁”习俗与保护妇女之间的关系，弗兰克 • P . 布朗 
(“布尔曼”)也曾有过论述，使我获益匪浅。据他讲，在澳大利亚北 
部地方南阿利盖特河畔的卡库加人中，某个男子若要外出一段时 
257 间的话，就会把妻子交给与自己同属一个婚组的另一个男人。在 
他外出期间，这个男人有权与他的妻子同居。如果他把妻子一个 
人独自留在家里，她就有可能被别的什么人抢走，或者她会自行找 
人同她发生关系。如果一个人所娶的妻子是某个老人给的，那么， 
他很可能就要请这个老人来照管她。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能把“皮劳鲁”习俗看作早期群婚状态的 


① Howitt , Native Tribes f p .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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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同样，对于某些人用来支持群婚理论的其他一些习俗，诸如 
借妻或换妻的习俗，少女婚前接受“破贞”的习俗，以及在进行某些 
仪式时不受平日道德准则约束而尽情放纵的习俗，也应作如是观。 
我在本书前几章中，即在对乱交说进行批判时，曾讨论过这些习 
俗。我对这些习俗所做的解释，不仅是对乱交说的批判，而且也是 
对共有说的否定。斯潘塞和吉伦强调指出 ：在土 著人中 ，一 个人把 
自己的妻子所借给的人，必属于适当的婚组。他们说，这种借妻活 
动完全不同于将妻子借给白人，土著人有时那样做，仅仅是作为一 
种好客之举。把妻子借给属于适当婚组的人，是很自然的事，因为 
部落法禁止婚组不般配的男女性交。斯潘塞和吉伦在谈及借妻之 
事时，有时是说一个人“可能经常”把自己的妻子借给另一个人，有 
时是说“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样做。他们还说，当陌生人远道而来 
时，当地人“通常”都把自己的妻子借给他们。如果说借妻之事真 
的意味着对某种群体权利的承认，那么，斯潘塞和吉伦在对借妻习 
俗进行描述时，就实在太吝惜笔墨了。据多伊尔先生说，在卡米拉258 
罗伊人中，一个人只有在妻子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把妻子借给 
朋友或远道而来的客人。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类别式亲属称谓的情况。所谓澳大利亚 
群婚假说，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得出的。法伊森牧师受摩尔根思想 
的影响，从澳大利亚南部卡米拉罗伊人实行的类別式制度中得出 
结论说，他们的婚姻“是以部落中某一分支的全体男子与另一分支 
中的所有同代女子实行婚配为基础的”，因而从理论上说仍具有共 
有婚的性质。 ® 法伊森承认，他并不知道有哪个部落，其婚姻习俗 


① Fison and Howitt ， Kanularoi and Kurjuii ^ p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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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如亲属称谓在过去所表示的那样。他说:“现在的做法要比其 
亲属称谓所暗示的那种制度先进一些了。所以说，这些称谓是古 


代一种权利的遗留物，并不就是表示人们如称谓所示的那样 
做。”®尽管法伊森曾做过这样一番表示，但还有很多人引证他的 
话 断言： 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实际上是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联 
姻。豪伊特以及斯潘塞和吉伦也认定，亲属称谓与过去的群婚状 
态有密切的关系。豪伊特 说：“ 类别式亲属称谓显示，该大陆东半 
部各部落的祖先有一度是生活在群婚状态中的。我曾对此做过说 
明。现在，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 ：我从 西半部某些部落通用的称谓 
中，也看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的例证。”②斯潘塞和吉伦也说 ：“正 
259 是因为以前有过群婚，因而才有了澳大利亚土著人所通用的亲属 
称谓。” ® 他们还说 ：“在 每一个部落中，男人对女人，或者说，对自 
己实际所娶的女人以及自己可以合法娶有的所有女人（即属于某 
一适当群体的女人）都不加区别地使用同一 称谓。 对自己的亲生 
母亲以及自己的父亲可以合法娶有的所有女人，也用同一称谓。 
对自己的亲兄弟以及叔伯的所有儿子，也用同一称谓。在其整个 
亲属制度中，都是这种情况。”④ 

在本书前面的一章中，我曾批判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类别 
式亲属制度源于对女性的共有制（无论是群婚还是其他任何类型 
的性共有制）。我力图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与 
某些明显的事实不符。斯潘塞和吉伦告诉我们 ：要想 理解土著人， 


① Ibid, p. 159 sq. 

② Howitt，in Folk-Lore ( xvii. 189. 

③ Spencer and Gillen, Native Tribes , p. 59. 

④ Ibid, p. 5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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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先把我们的亲属观念搁置一旁。但是，他们自己却假 定：澳 
大利亚土著人的类别式亲属称谓同我们的“描述式”称谓是建立在 
同一原则之上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即土著人把应用于“专 
妻”的称谓，也应用于与她属于同一群体的其他所有女人，“一个男 
子可以合法地娶有这些女人，而不能与这些人之外的女人结 
婚，®但是，我以前曾说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这种共同的称谓 
视为群婚的遗迹，因为我们用这样一个事实即可把这一做法很容 
易地解释清 楚：一 个男子可以娶有的女人和不能娶有的女人，在同 
这个男子的关系上，是相差很远的。斯潘塞和吉伦也同法伊森和 
豪伊特一样，总是把现在的可通婚范围同过去的实际婚姻状况相 
混淆。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他们是“以假设来描述今日的性 
生活情况”。②他们总是用“合法的丈夫”一语来指称仅仅是可以合 
法地娶有某些女人的男子。如果这种用法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 260 
以说，每个英国女子都有成百万的合法丈夫。 

因此，我必须承认，斯潘塞和吉伦先生所提到的情况，以及他 
们就我在本书前几版中对法伊森先生的群婚理论所持的怀疑态度 
所做的严厉批评，并不能使我相信，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中，个体婚 
是从以前的男女群体婚制度中发展而来的。而且，我认为，豪伊特 
博士有关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部落的诸多著述，也不能证明这样 
一种进化过程。他曾责备某些“做这方面研究的民族学家”不愿意 
“听取对土著人有直接了解的人的意见”。③不过，我认为，我们能 
够分得清哪些是基于直接观察的陈述，哪些是观察者对所述事实 


① Ibid, pp. 95, 96, 106. 

② Malinowski,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p. 90. 

③ Howitt ， in Folk-Lore ， xvii.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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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 

更有甚者，豪伊特博士还预言说，群婚将最终被人们看作是人 
类的原始状态之一。他写 道：“ 如果说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曾是实 
行群婚的，那么，其他蒙昧部落原来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他们也 
是实行类别式亲属制度的，也对很多人使用同一称谓或相似的称 
谓。我已经说过，这种称谓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 实行类别式 
制度即表明过去曾实行群婚或性共有制这一观点，也为另一些人 
类学家所持有。而且，这一观点还与另一种看法相兼容，即认为类 
别式制度曾一度流行于全世界的所有民族。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 
致这样一种结 论：群 婚或性共有制也曾经是普遍性的。但是，并没 
有证据表明，类别式制度曾实行于世界 各地； 而那种认为类别式制 
261度是群婚或性共有制之迹象的假说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在有关 
类别式制度的一章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再谈一点，因为这一 
点在那一章中未能充分讨论。如果说这一制度是与群婚或性共有 
制伴生于同一民族之中的，那么，其因果关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 
会存在，即：一群兄弟（亲兄弟和类别式兄弟）娶有一群姐妹（亲姐 
妹和类别式姐妹），或有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不过，就我所 
知，各地并不存在这样的群婚或群体性关系。关于美拉尼西亚人， 
尽管里弗斯博士认为他所掌握的有关他们实行性共有制的“确凿 
证据”很有分量，但这些证据并不能用来证明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 
的理论 ，即： 群婚最能解释类别式制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 
样，女性群体不仅包括妻子的姐妹，而且还包括她的母亲以及她的 
全部女性亲属。我看不出这种情况怎么能和类别式称谓协调得起 


① Und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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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在澳大利亚部落中，有性共有制关系的男女群体要比称谓 
所示的范围小得多。这些男女当然都属于可以相互发生性关系的 
婚组，但是这些群体只包括这些婚组中的少数成员，而发生性关系 
的权利也必定都是特别授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因此，虽然类 
别式称谓有时可以与潜在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相合，但这些 
称谓并不反映澳大封亚人对女性实行性共有制的实际情况。 

有人认为，以前的群婚制还留下来一个遗迹，这就是转房婚2 6 2 
(夫兄弟婚）。在上一章中，我谈了这一习俗的起源，并试图说明把 
转房婚视为一妻多夫制遗迹的观点是多么没有根据。我认为，如 
果把转房婚看作是群婚的遗迹，就更没有道理了。詹姆斯 * G . 弗 
雷泽爵士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反对麦克伦南关于转房婚起源 
于一妻多夫制的理论。他争 辩说： “转房婚和类别式亲属制度（该 
制度显然可为群婚作证）在世界上的分布都很广泛，而一妻多夫制 
这一习俗则比较少见，比较特殊/’因此，他断言，到群婚中寻找转 
房婚的起源，要比到一妻多夫制中去找更为合理。 ® 这番话乃是基 
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群婚曾一度广为流行。但是，如果失去类别式 
制度的支持，这种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 

弗雷泽承认，人们当前是这样来看待非洲和美拉尼西亚的转 
房婚的：既然守寡的妇人当初是被人花钱买来的，人家就不会让她 
从这个家里走掉，而要让她去跟从死者的后 继者。 此外，“有些地 
方的人还认为，一个人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恒幸福，有赖于身后留 
下的子女，子女们会为拯救他的灵魂去举行必要的仪式。凡是在 
流行这种观念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死而无后的话，他的亲属自然就 


①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i. 501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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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尽力解除亡者的危险境况。而这一责任首先 
就落在亡者兄弟的身 上。” 不过，弗雷泽争辩道，无论是金钱上的考 
虑，还是宗教上的追求，都不是转房婚这一习俗最初的和最根本的 
原因。因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也实行转房婚，而“这些人娶亲并不 
靠买，也不把妻子像奴婢一样传给后人，他们还不信仰后人多做祈 
263祷，先人才能升入并长住天堂的说法。因此，我们对转房婚这一习 
俗必须做出另外的解释。而这样一种解释就在我们手边，这就是 
群婚这一旧俗。” ® 但是，此话很令人惊奇。而使人们感到更为惊 
奇的是，弗雷泽本人又指出，“由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生活极为贫 
困，因此，在他们那里，一个人最值钱的财产就是他的妻子。”他还 
说： “澳大利亚土著人娶亲时，如果没有相应的财产 ，一 般来说，就 
要以其女性亲属（通常都妹妹或女儿）来交换。”考虑到那些土 
著人娶亲之难，我觉得，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别的地方的人之所以 
实行转房婚，也就很好解释了，大可不必去推测早先曾有一种群婚 
之俗，以作为起因。 

弗雷泽对妻姐妹婚，即续娶妻子姐妹这一流行很广的习俗，也 
很注意。他提出，转房婚（夫兄弟婚）反映的是女性与一群兄弟的 
婚姻，而妻姐妹婚反映的则是男性与一群姐妹的婚姻。他说 ：“把 
这两种习俗合起来看，它们似乎表明，人们以前曾实行一种一群兄 
弟与一群姐妹之间的群体婚姻。” ® 但是，妻姐妹婚也同夫兄弟婚 
一样，可以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现存状况所导致的结果，而没有必 
要把它看成是过去某一假设婚姻制度的遗迹。弗雷泽还推断说： 


① Idem ，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ii. 339 sqq. 

② Idem ,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ii. 194 sq. 

③ Idem，Totemism and Exogamy » ii.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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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娶亡妻姐妹的习俗无疑是从妻子在世时又娶其姐妹为妻的习 
俗演变而来的。” ® 我认为，这一推断也没有任何根据。鳏夫之再 
娶何以要被看成是早先一夫多妻制的一种遗迹呢？弗雷泽对于夫264 
兄弟婚与妻姐妹婚往往见于同一民族这一事实很是看重。但是， 
只有两种显然相似的习俗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种习俗可能 


都是有偿婚姻的结果。如果某家人娶一女子时是付了聘金的，那 


么，其夫死后，她就还会留在 这家； 同样，在她本人去世之后，就会 
另有一人来接替她。而且，父亲死后，如果由孩子的叔叔做继父， 
孩子就会受到最好的 照顾; 伺样，母亲死后，如果由孩子的姨母做 
继母，孩子也会受到最好的照顾。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夫兄 
弟婚，还是妻姐妹婚，都保留了两户人家的姻亲关系。在科里亚克 
人中，妻子死了丈夫之后，必须再嫁给亡夫的弟弟、堂弟或侄甥（即 
亡夫兄弟或姐妹的儿 子）； 而丈夫死了妻子，也必须续娶亡妻的妹 
妹、从表妹或侄女外甥女（即亡妻兄弟或姐妹的女儿）。乔切尔森 
博士谈及此事时说道，他把这两方面的习俗看作是“旨在维持两家 
人姻亲关系的一种制度”。②不过，尽管夫兄弟婚与妻姐妹婚经常 
是彼此伴生的，但在很多民族中，则是只有其一，没有其二。例如， 
在澳大利亚的部落中，转房婚（夫兄弟婚）非常普遍，而妻姐妹婚则 
甚为罕见。这一情况显然不利于弗雷泽的假说，其假说是基于这 
样一种推断，即澳大利亚的转房婚是现存转房婚中最原始的。 

弗雷泽在试图说明妻姐妹婚与夫兄弟婚这两种习俗都源于某 
种群婚（其形式是男方均为兄弟，女方均为姐妹）之后，曾指出，我 


① Idem，Totemism and Exogamy , iv, 143. 

② Jochelson, Koryaks pp. 74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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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们并不是完全凭着推测来说以前有过这样的群婚的。“现代观察 
家在世界上的好几个地方都曾看到过这种群婚的实例。” ® 他提到 
三个例子。其中一个说的是托达人偶尔将一妻多夫制与一夫多妻 
制合而行之，此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另外两个例子说的是昆士 
兰北部图利河一带的土著人和孟加拉的桑塔尔人。据弗雷泽说， 
在前者中，“一伙亲兄弟与一伙亲姐妹结为婚姻关系。这就是我在 
假说中说的妻姐妹婚与夫兄弟婚借以产生的那种群婚形式。” ^在 
桑塔尔人中，据他讲，“群婚中男的一方由一个已婚的长兄及其未 
婚的弟弟组成，女的一方由一个已婚的姐姐及其未婚的妹妹组 
成。” ® 但是，就我看来，此番表述与被引述者的原话岀入甚大。罗 
思先生说的是，在图利河一带，做丈夫的对妻子的亲姐妹有婚姻 
权，做妻子的对丈夫的亲兄弟也有婚姻权。同样，关于桑塔尔人， 
我们听说的是 ：做弟 弟的可以分享嫂子的恩宠，反过来，做丈夫的 
也可以与妻子的妹妹发生性关系。在这两个事例中，原作者都不 
曾讲过，丈夫的兄弟或弟弟可以同妻子的姐姐或妹妹发生性关系。 
因此，我们并不能说，一伙兄弟与一伙姐妹之间存在婚姻关系。在 
图利河一带的土著中，如果不仅未婚的兄弟们可以同其嫂子发生 
266 关系，而且已婚的兄弟之间亦可相互通室（这一点尚不清楚），那当 
然是一种群体性关系。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有一家几兄弟娶另一 
家几姐妹的习惯。 

以前曾被人说成是乱交状态遗迹的习俗，大多又被人（主要是 
比较现代的作者)看成是群婚的遗留物。即使对于未婚女性所享 


① Frazer ，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 ii . 304 sq . 

② Ibid , ii . 305. 

③ Ibid , ii .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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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性自由，人们也是这样来看。对于这些习俗，我就不必再说什 
么了。在某些人那里，群婚说已经成了早先乱交说的遗产承受者， 
或被宣布为最早的婚姻形式，其他婚姻形式均岀于此。最近，科勒 
教授宣布，群婚理论是坚不可摧的，对于各种批评意见，甚至无须 
一驳。这真是对付麻烦的反对者的一个省事的办法。这里，我只 
想再补充 一点： 即使被说成是群婚遗迹的各种习俗确属群婚遗迹 
的话（在我看来此说尚没有充足的理由），群婚在过去的普遍性也 
仍是有待证明的。那种认为群婚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推断， 
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我们现有的对于现存最低等民族的了解， 
并不能对这种猜测给予支持。 


267 


SB 三十二 S 
» n 雄亲期与 n 臞明睡奴 


人们所缔结的婚姻，一般都是没有期限的，或者说是终生性 
的。但是，即使是为终生而缔结的婚姻，由于种种原因，在男女双 
方的有生之年，也常常会被解除。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听到过一些 
有固定期限且期限很短的婚姻。 

例如，在昂加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中，“人们把妻子娶来，往 
往只是为了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 据说，在北美印第安人和西非 
黑人中，也有这种情况。在印度群岛的某些地方，男女双方所订 
的婚姻往往都是“有期限的，短则一个多月，长则数年”。②据阿 
米亚努斯•马尔塞林努斯说，在古代阿拉伯人中，人们缔结的婚 
姻往往都是有一定期 限的； 期限一过，女方要想离开的话，即可 
一走了之。现在，在阿拉伯的某些地方，还有一种与此颇为类似 
的临时性婚姻。在麦加，有些人就订有短期的婚约，其中一方为 
㈣ 在那里暂住的朝圣者，另一方则为从埃及去的妇女，她们公开表 
不，去麦加就是为了缔结这种婚姻。对于有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婚 
姻，无论是为期一日、一月或一年，还是为期更久，什叶派穆斯 
林均承认其为合法婚姻。这种临时性的婚姻契约叫做“穆塔赫”。 

① Turner , “Ethnology of the Ungava District, Hudson Bay Territory，” in Ann. 
Rep, Bur. Ethnol. xi. 189. 

② Crawfurd, History o 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 88. 

1166 


据规定，男女双方互无继承权，但其所生子女却是合法的，而且 
如同永久性婚姻所生子女一样，也享有对父母的继承权。根据这 
种婚约，女方不享有任何抚养费，除非在婚约中有这方面的明确 
规定；男方还有权拒绝抚养其后代，而在普通婚姻中，男方是不 
能这样做的。此外，临时性婚约与永久性婚约还有一点不 同：即 
在婚约期内，丈夫无权遗弃妻子；不过，在婚约到期之前，如经 
男女双方同意，婚姻亦可解除。时至今日，这种临时性婚姻仍存 
在于波斯；但在逊尼派看来，这种婚约则是不合法的。在西藏各 
地，临时性婚姻都是得到承认的，“人们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道 
德之处，无论其规定的期限是六个月、一个月还是一周。” ® 在阿 
比西尼亚，也有固定期限的婚姻。期限一到，夫妻即各奔东西。 

我们在前面还曾谈及过“试婚”。 

据说，在少数未开化民族中，婚姻是不可解除的，或者说，尚未 
听说有离婚的事。锡兰的维达人有一句谚 语：“ 夫妻至死不分离”。 
据贝利先生说，他们完全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据萨拉赞先生说，269 
维达人中好像没有离婚一说。塞利格曼教授夫妇也说 ：“从 未听说 
他们那里发生过正式离婚的事。”不过，这对夫妇也曾听说这样两 
件事： 一件事发生于前三代人中，有—个妇人离开丈夫，回到了自 
己父母家；另一件事说的是有一个做妻子的回父母家找吃的，被父 
母留了下来，因为她的丈夫太懒，什么也不干，养活不了自己的妻 
子。 @ 关于安达曼人的情况，波特曼先生 说：“ 离婚之事甚为罕见， 
至于有了孩子的夫妻，则更未听说有离异者。” ® 而据曼先生说，夫 


① Rockhill, Land o f the Lamas , p. 212. 

② Seligman ， Veddas, p. 100. 

③ Portman ，History o f Our Relations with the Andamanese , i. 39. 


1167 



270 


271 


妻之间“如果脾气不合或有其他原因”，是可以离婚的。 ©印 度群岛 
上有几支部落仍处于自然状态，并沿袭着古老的习俗。在他们那 
里，据说从没有听说过离婚之事。在马来半岛的“纯正”部落中，人 
们从未听说离婚之事，即使偶有发生，人们也是不赞成的。至于贝 
努亚人和某些曼特拉人在这方面的情况有所不同 ，那 是由于受了 
马来人的影响。据说，在中缅边境古永一带的傈僳人中，“即使妻 
子不育，夫妻也没有离婚的”。②在查塔姆群岛的莫里奥里人中， 
“似乎没有离婚的事，只是有些做丈夫的在娶有多妻之后，对不喜 
欢的妻子显得很淡漠”。③据伯罗斯先生说，“在芒贝图人中，不存 
在离婚的事。一个男人，如果对头一个妻子感到厌倦了，只要再娶 
一个就行了。” ® 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热斯人或克兰人中，据说婚 
姻是不可解除的，谁要是想离婚，就会受到众人的一致反对。 

在很多未开化民族中，据说婚姻一般都是终生性的，离婚的事 
甚为罕见。美洲的众多部落都是如此。据布里奇斯先生告诉我， 
在火地岛的雅甘人中，夫妻至死才分离的事例有很多很多。在乌 
拉圭的巴塔哥尼亚人和査鲁亚人中，夫妻如果有了孩子，其婚姻一 
般就是终生性的了。努登舍尔德男爵在乔罗蒂人和阿什卢斯莱人 
中，只听到一例离婚的事。在沃佩人中，如果做丈夫的又娶了一个 
妻子，那么，原来的妻子也不会被拋弃，她还是家中的主妇。在安 


① Man，“On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Andaman Islands," in Jour . 
thr . Inst . xii. 135. 

② Rose and Brown, ‘‘Lisu (Yawyin) Tribes of the Burma-China Frontier/' in 
Memoirs Asiatic Soc . Bengal , iii. 263. 

③ Shand，“Moriori People of the Chatham Islands/' in Jour . Polynesian Sue . 
vi . 148 n. 

④ Burrows, Land of the Pigmies , p. 86. 

1168 



的列斯群岛的加勒比人中，男人很少拋弃他们娶的第一个妻子，尤 m 
其是在她们生有孩子以后。在莫斯基托人中，虽然男女均可自由 
离婚，但夫妻之间仍长相厮守为伴，“同其他民族（包括欧洲人）的 
情况差不多”。®据勒帕日 • 迪普拉说，在纳切斯人中，男女离异 
的事 甚少； 他在那里生活了 8年，只听到过一例男女离异的事。古 
代易洛魁人认为，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离异都是一件很不 
光彩的事，因此离异很少发生。哈蒙在谈到落基山脉东侧的某些 
部落时，曾经说道，夫妻离异之后，过上几天时间，就又回到一起 
了。在大湖区的瑙多韦西人中，离婚之事甚为罕见，卡弗本想了解 
一下他们怎样办理离婚，却一直也无从了解。在加利福尼亚的温 
顿人中，男人遗弃妻子的事是很少 见的； “一个男人在一气之下可 
以把妻子打死，有的还同另一个女人偷偷逃跑，但却从来没有遗弃 
妻子、赶走妻子的念头。在格陵兰人中，夫妻有了孩子之后，做 
丈夫的便很少遗弃妻子。据达拉格尔说，在腓特烈斯霍布的格陵 
兰人中，夫妻结婚数年并有了孩子之后，就再也不会离异了。据帕 
里说，在梅尔维尔半岛的爱斯、基摩人中，男人可以以妻子行为不端 
为由遗弃妻子，而不必经过任何仪式，不过，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 

据说，在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一些民族中，婚姻一般都是维系 273 
终生的。例如，在科里亚克人中，离婚是非常罕见的。在印度的未 
开化部落中，婚姻关系一般都很松弛，不过在其中一些部落中，据 
说离婚之事却很少发生。吉大港的查马人，以及阿萨姆的很多部 
落，诸如那加人、米基尔人、库基人，还有加罗丘陵南坡的哈琼人， 


① Beil ， Tang-weera ^ p. 261 sq, 

② Powers ，Tribes of California , p. 239. 


1169 



就属于这种情况。据多尔顿上校说，加罗人“从不匆匆忙忙地订 
婚，因为只要一订了婚，就要恪守婚约邦克博士告诉我，在缅 
甸的克伦人中，除了死亡，夫妻间很少有分离的。在纳亚尔人中， 
虽然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随时都可以提出离婚，但据说90%以上 
的婚姻都可以维持终生。在印度群岛的很多地方，离婚之事很少 
发生，即使在可以轻易离婚的地方，也是这样。邦都的伊戈罗特人 
说： “他们从未听说过一对男女在结为夫妻并有了孩子之后，还有 
离异的。” @ 在台湾岛的蒙昧部落中，虽然夫妻双方若经部落同意 
即可离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婚姻关系都可维系终生。在新几 
274 内亚的某些地方，在托雷斯海峡的马布亚格岛，在新不列颠岛的加 
泽尔半岛的某些土著人中，以及在所罗门群岛的某些居民中，离婚 
之事似乎甚为少见，或者说以前曾是这样。在毛利人中，大多数婚 
姻显然都是维持终生的。据马里纳说，在汤加，半数以上的已婚妇 
女都是只因其夫死亡才与其夫分 离的； 在塔希提，子女的出生一般 
都可防止父母婚姻的解体。马利诺夫斯基博士在谈到澳大利亚土 
著人的婚姻时，曾说 :“我 们曾试图了解 ：土著 人一般是将婚姻维系 
终生，还是在妻子年老色衰、无力千活之后即将她们 遗弃？ 但从人 
们的回答中很难找到直接的答案。”不过，他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中，还是倾向于第一种情况。@马修先生在谈到昆士兰的某些土著 
人（如卡比人和瓦卡人）时，曾说 过：“ 他们的婚姻关系一般都可以 
维持终生。”④ 


① Dalton, 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 p. 68. 

② Jenks, Bontoc Igorot , p. 69. 

③ Malinowski ，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ii. 65. 

④ Mathew, Two Representative Tribes of Queensland , p. 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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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布须曼人中，离婚之事据说甚为罕见。我们曾听说，在 
卡菲尔人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会导致离婚。” ® 不过，很多275 
作者都说，在他们那里，离婚之事并不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说非常 
罕见。卡曾斯先生告诉我，在希斯纳塔尔卡菲尔人中，大多数婚姻 
都是终生性的。在瓦菲帕人中，在马迪部落中，在南部加拉人中， 

以及在马赛人中，夫妻离异的事是很少发生的。霍利斯先生甚至 


说，在马赛人中，几乎没有离婚的事。关于巴尼扬科勒人（即巴希 


马人），也有人说过同样的话。在刚果的瓦雷加人中，离婚的事虽 
说现在经常可以见到，但在从前，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 
发生。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在很多简单民族中，婚姻只有在一定的 
情况下才可以解除，这就使得大多数婚姻都成为终生的结合。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部落，据说离婚之事经常发生，婚姻往往276 
只维持很短的一个时期。据肖梅神父说，在玻利维亚的奇里瓜诺 
人中，已婚夫妇只在一起住两年，两年过后，做丈夫的即搬到另一 
个村子去住，再娶一个新的妻子。在克里克人中，人们把婚姻仅仅 
看作“权宜之计，对男女双方的约束力最多只有一年”，因此，很多 
中老年男子都曾娶过很多的妻子，并有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散 
居于各地，做父亲的见到也不认识。②在昂加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 
中，“没有几个做丈夫的能把妻子留上几年的”，只有极少数的夫妻 
能够伴守一生。@在卡尔梅克人中，很多男子在短短一段时期内就 
要换两三个、三四个妻子。在印度支那的延达林人中，大多数女性 
步人中年之时，都已有过两三个或更多的家。在印度，有一个叫做 


① Kidd , The Essential Kafir » p. 226. 

② Schoolcraft ， Archives of Aboriginal Kno-wledge , v. 272 sq. 

③ Turner, in Ann. Rep. Bur. EthnoL xi. 18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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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瓦的部落，由流浪者、盗贼、江湖医生和算命先生等构成。这 
些人散布于印度各地。在这个部落中，如果一个女人先后有过七 
个丈夫（无论其以前的婚姻是因丈夫死亡而终结，还是因被丈夫遗 
弃而中止），人们都会对她很敬重，让她在婚姻仪式和各种宗教仪 
277 式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据说，在马尔代夫，人们在婚姻上总是喜欢 
不断地调换对象。有很多男人在其一生之中，曾三四次地同某个 
女人结婚、离婚。在某些达雅克人中，大多数中年男子都曾先后娶 
过好几个_子；据了解，还有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已先后同 
三四个丈夫一起生活过。塞利格曼教授在谈及英属新几内亚的南 
部马辛人时，曾 说：“ 显然，在过去，很多完全有效的婚姻都只维系 
一段很短的时间。只要夫妻双方同意，或一方提议而另一方又不 
坚决反对，婚姻即可解除。现在，在政府和传教士影响所不及的地 
区，这种情况仍旧存在。，’ ® 在基瓦伊巴布亚人中，不少男人在一生 
中都曾先后娶有20来个妻子。森夫特在马绍尔群岛的瑙鲁岛认 
识一个人，此人至多不过2 4 岁，但已先后娶了 11个妻子，其中有 
拋弃了他的，也有为他所拋弃的。在有些地方，据说年轻人特别喜 
欢离婚。在美洲的某些爱斯基摩人中，“人们在找到一个永久性的 
伴侣之刖，总是在不断地更换对象。”而“成年男女一旦结为夫妻， 
则很少有离婚的。” @ 在楚克奇人中，婚姻关系常常会发生破裂，而 
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女方或男方的家里提出离婚的。但是，如果 
一对夫妻已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或一年半，那么，男方家里再想把儿 
媳送回娘家，就会被人觉得不合适了。 


① Seligman , Melatieauins o f Hrttish Cruineu « fi. ] 50 . 

② Simpson, quoted with approval by Murdoch ，•* 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w Expedition, M in Ann. Rep. Bur. Etbwl, ix.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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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手头资料的有限，我们无法就低等民族中实行终生性婚 278 
姻和发生离婚的情况，以及就经济文化发展各个不同阶段上婚姻 
维系期的长短，做出明确的说明和比较。不过，在有些低等狩猎民 
族和初级农业民族中，婚姻的持久性是非常明显的。 

与我们对简单民族中发生离婚的实际情况所做的了解相比， 
我们更清楚的是，在有些民族中，习俗还是允许夫妻实行离婚的。 
在很多部落中，据说做丈夫的都可以随意解除婚姻，或是找些微不 
足道的理由甚或借口提出离婚。在这些部落中，做妻子的大多也 
有这样的权利。这从我本人所掌握的材料中，以及从霍布豪斯、惠 
勒和金斯伯格先生所提供的情况中，均可得到证实。有些材料只 
是明确地说，做妻子的可以随意离丈夫而去。在有的部落中，甚至 
在大多数部落中，做丈夫的可能也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并非所有 
部落都是如此。 

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中，据说做丈夫的不仅可以随意抛弃 
妻子，而且还可以随意处死妻子。在阿帕切人中，武士可以随时解 
除自己的婚姻。在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加勒比人中，做丈夫的可随279 
意抛弃妻子，但做妻子要想离开丈夫，则必须经过丈夫的同意。在 
美洲印第安人中，一般的情况是，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意解 
除婚姻关系。在亚利桑那的皮马人中，通常都是女方采取主动，或 
是返回娘家，或是跟随另一个男人而去。在玻利维亚的瓜拉约人 
中，差不多总是做妻子的抛弃丈夫。在亚马孙河西北流域的维托 
托人和博罗人中，一个男人如果拋弃了妻子，而舆论又一致认为他 
这样做并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他就会受到部落的严厉 训诫； 不 
过，“女人如果拋弃丈夫，则从来不会受到责备，因为人们认为做妻2⑽ 

子的之所以采取这一不近常理的作法，完全是因为受到了丈夫的 

1173 



281 


282 


残酷虐待。” ©在 爱斯基摩人中，离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限制，而 
且，在这方面，做妻子的也和其丈夫一样可以随意离婚。在阿伊努 
人中，“做妻子的也可以像丈夫抛弃妻子那样拋弃丈夫。……做妻 
子的可以以丈夫与人通奸、自己不喜欢丈夫、丈夫懒惰、不能弄来 
猎物等理由，解除和丈夫的关系。” ® 另一方面，在阿穆尔河（黑龙 
江）的戈尔德人（赫哲人）中，虽然做丈夫的可以随意把妻子休回娘 
家，但是做妻子的却没有权利离开丈夫。在蒙古人中，做丈夫的可 
随意拋弃妻子，做妻子的也可以离弃不爱自己的丈夫^ 

在印度的很多部落和低等种姓中，婚姻可根据丈夫的意愿予 
以解除，而且据我所知，在差不多所有这些部落和种姓中，婚姻也 
可以根据妻子的意愿予以解除。有些报道特别提到，女性有权随 
意抛弃丈夫。例如，在尼尔吉里山区的巴达加人中，女性“可随意 
经常更换丈夫，只要举行一个简单的离婚仪式即可 '③在 同一地 
区的伊鲁拉人中，夫妻之间是合是离，据说主要是由做妻子的来 
定。在印度群岛和太平洋诸群岛的很多部落中，夫妻中的任何一 
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解除婚姻关系。也有少数一些地方，只 
有做丈夫的有权随意休弃妻子。在萨摩亚，做丈夫的不必经过妻 
子的同意，即可解除其婚姻，而做妻子的要想解除婚姻，就必须征 
得丈夫的同意，除非她比他的地位高。在英属新几内亚的梅克奥 
人中，以及在美拉尼西亚的一些海岛上，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 
轻易解除婚姻，不过，男方在解除婚姻上比女方更容易一些。 至于 
在苏门答腊的萨凯人中，情况则是相反。在荷属新几内亚的内陆 


① Whiffen, North-West Amazons y p. 166. 

② Batchelor, Ainu and their Folk-Lore , p. 233. 

③ Thurston ，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ndia » i.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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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人中，以及在英属新几内亚的马富卢山民中，也以妻子离开 m 
丈夫的情况为多。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中，婚姻被视为男性所获 


得的一种特权和女性所承担的一种义务。一般来说，做丈夫的似 
乎都可以随意休弃妻子。虽然这种情况也并非毫无例外，但我还 
没有听到一例妻子可以随意解除婚姻的事，除非她与另一个男人 
私奔而去。 

在非洲民族中（不独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民族为然），男子可以 
随时休弃妻子，而在有些民族中，做妻子的则没有相应的权利。在 
马达加斯加，男子一般都享有遗弃妻子的充分自由，而做妻子的则 
只有在很罕见的几种情况下才能提出离婚。不过，做妻子的可与 
丈夫分居，但不允许再嫁给别的男人。在赫雷罗人中，男子可以随 
时休弃妻子，妻子也可以抛弃丈夫。虽然从理论上说，做丈夫的有 
权再把出走的妻子找回来，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行使这一权利。在284 
东北非的博戈人中，夫妻离婚一般都是丈夫说了算，不过，如果做 
妻子的跑回娘家的次数已达三次，做丈夫的就没有权利将她追回， 
这时，她就可以自由嫁人了。在非洲，不仅男子有权根据自己的意 
愿解除婚姻，而且，做妻子的往往也有权这样做。在很多案例中， 

女方的离婚权被特别加以强调，而在有的案例中，做丈夫的则显然 
没有同等的离婚权。在布索加的一支班图部落一一巴克内人中，285 
新娘在过门后的四至七天内，如果发现新郎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而 
且她的这种看法又有根据的话，就有权解除婚姻，离开这个男人。 
在中非的加伦甘泽，做妻子的“可随时离开丈夫，只要她想这样做 
的话”。①在上尼罗盆地的努埃尔人中，做妻子的如果对丈夫不满 


① Arnott Garenganze,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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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想和他住在一起，就会回到娘家去住，或者去投奔她的近亲。 
如果做丈夫的拒绝筹活妻子，娘家人就会把她再嫁给一个男人。 
在克罗斯河土著人中，如果夫妻之间出现不和，甚至出现动手打人 
的情况，做妻子的就会逃跑，去找另一个男人。这时，做丈夫的不 
能强行把她要回，不过，肯定会追回当初娶她时所付的聘金。我们 
很快还会讲到，在实行娶亲付聘金这一作法的地方，哪一方要解除 
婚姻，就必须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这就对离婚自由形成了一种限 
制。 


离婚自由还可能受到其他一些制约。在汤加，做丈夫的只要 
对妻子说一句“你可以走了”，即可将妻子遗弃。在夏威夷，夫妻中 
的任何一方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异。不过，在这两个地方, 
一对夫妻在结婚一段时间之后离异，就会被人看做是一件很丢脸 
的事。在兴都库什地区的卡菲尔人中，“离婚之事虽然在理论上很 
简单，而且在实际上也往往很好办，但是，要想同出身名门的妻子 

离婚，有时则必须顾及到女方的家庭和社会舆论。 . 如果做丈 

286 夫的仅仅是因为对妻子感到厌倦而想把她从村里撵走，女方的家 
人就不会答应他这样做。” ® 在印度南部的穆杜瓦尔人中，虽然“从 

理论上说男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遗弃妻子， . 但是，如果不是 

因为妻子不忠或夫妻脾气不合的话，这样做往往就有些不合规 
矩。”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做妻子的是根本不能拋弃丈夫的，但 
她可以通过把丈夫的生活搅乱，使他心甘情愿地同意让妻子另嫁 
他人。” ® 这样，在有些情况下，离婚就成了说来容易做来难 的事； 


① Scott Robertson, Kd fir of the Hindu-Kush , p. 536 sq. 

② Thurston, o/>. cit. v.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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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成了说来不易做来不难的事。那种“以小小 
一个借口”即可实现离婚的情况，亦属后者之列。这样，我们就渐 
渐转入另一个话题，即有些民族的习俗规定，夫妻要想离婚，除了 
必须面对一定的经济措施（如失去或归还娶亲所付的聘金或交付 
罚金）之外，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在很多简单民族中，除非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婚姻 
的解除必须经由双方的同意。也就是说，婚姻任何一方都不得在 
违背另一方意愿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婚姻。虽然这里所指的，可 
能更多地是需要得到男方的同意，但有很多事例说明，离婚也必须 
征得女方的同意。在桑塔尔人中，离婚据说是很容易的，但必须有 
夫妻双方的同意。在卡西人中，离婚的事是很常见的，但一般也要 
有双方的同意。在加罗人中，如果夫妻不和，且都同意分手，或其 
中任何一方与他人通奸或拒不为养家承担责任，则夫妻可以离婚。287 
据洛伊斯先生说，在尼科巴群岛，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孩子，那么，只 
要他们相互同意，即可 离婚； 而如果他们有了孩子，其离婚之事则 
需提交仲裁。在前德属东非的瓦兰吉人中，妻子如对丈夫感到厌 
烦，即可返回自己娘家，但是，任何人都不得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 
下，强迫妻子离开自己的丈夫。 

在有的地方，一对夫妻一旦有了孩子，其婚姻就不能解除了。 

在巴拉圭査科平原的伦瓜人中，做妻子的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还 
没有生儿育女，夫妻即可分手，而且这样做也是很正当的。“但是， 
他们一旦有了孩子，就被视为终生的夫妻，即便孩子死了， 也仍旧 
如此。” ® 同样，在伊利诺斯人中，只要有了孩子，夫妻就不能再离 


① Grubb, An Unknoum People in an Unknown Land ,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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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了。在印度支那的红克伦人中，夫妻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是可 
以离婚的，“但只要有了孩子，做父母的就不能离婚了。” ® 在米基 
尔人中，“离婚的事是很少见的，不过，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孩子，或 
者女方婚后又跑回娘家，且拒不返回丈夫处，还是允许他们离婚 
的。” @ 在库基人中，“如果一对夫妻已经有了儿子，他们就不能离 
婚了”，而如果夫妻不和，又没有儿子，做丈夫的就可以遗弃妻子， 
然后再娶一个。 @ 根据道森先生的描述，在维多利亚西部的部落 
中，如果做妻子的不能生孩子，做丈夫的就会把这当作一个严重的 
288 缺憾而将妻子抛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指控必须首先提交 
男女双方部落的酋长。在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丈夫才能这样做。 
如果妻子生有孩子，丈夫就不能拋弃她了。据霍利斯先生说，在马 
赛人中，只有不育的妇女才可以被遗弃。在南迪人中，做丈夫的可 
以休弃不能生育的坏女人，但不能休弃已生有孩子的妻子，不过夫 
妻二人可以分居。格伦费尔先生在谈及上韦莱河、博莫坎迪河和 
上鲁比河一带的某些部落时，曾指出，一个女人如果生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孩子，就不得被遗弃了。 

很多人都曾谈到，没有正当的或充分的理由，丈夫不得遗弃妻 
子，妻子也不得离弃丈夫。至于哪些情况才能构成离婚的理由，则 
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看法。在离婚的各种理由中，最为人们所普 
遍认可的，可能就是妻子与人通奸这一条了。在很多民族中，这似 
乎是离婚的唯一理由或近乎唯一的理由。但是，我们也曾听说，在 
289 有些未开化民族中，如果一个男子以通奸为由遗弃妻子，人们就会 

① Colquhoun, Amon^est the Shans * p. 64. 

② Stack, The Mikirs * p. 20. 

③ Lewin ， Wild Races of South-Eastern India » 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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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样做欠妥；而如果以其他某些理由为据，则可离婚。据里弗 
斯博士了解，在托达人中，丈夫只有两条理由可据以离弃妻 子：一 
条是妻子傻，一条是妻子不干 活儿； 至于同别的男人通奸，则被认 
为是很正常的事，不能算作离婚的理由。在米基尔人中，如果哪个 
男人同人家的妻子通奸，村干事会就会强令这个男人交出罚款。 
不过，在这个人交了罚款之后，做丈夫的就必须把自己的妻子领回 
家去。只有在他们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做丈夫的才可以拒绝领回 
妻子。在阿萨姆的莫兰人中，只有当妻子与低种姓的男人通奸，丈 
夫才能离弃妻子。在托雷斯海峡的马布亚格岛，离婚的主要理由 
似乎是不育和不忠，有时，夫妻脾气不合也被当作离婚的一条正当 
理由。不过，据当地一位土著人讲，如要遗弃原配之妻，则只能有 
一条理由，即不育。在丁卡人中，丈夫可以有各种理由提出离婚， 
但却不包括妻子不忠，如果妻子愿意留在丈夫那里的话。在巴苏 
陀人中，“妻子不能生育乃是离婚的唯一原因。以此为由提出离 
婚，是不必经由诉讼的。” 0 在东非的赫雷罗人和桑巴人中，丈夫可 
以妻子“多次与人通奸”为由而遗弃之，而在塞拉利昂的某些部落 
中，即使做妻子的不断与人通奸，做丈夫的也不能仅以此为由撵走 
妻子，索回娶亲时交付的聘金。在苏丹西部的莫西人中，如果妻子 
偷东西、懒惰甚或对丈夫不忠，丈夫即可将她送回娘家。不过，即 290 
使在对夫不忠的情况下，人们也不赞成他采取这样的做法。“谁要 
是遗弃了妻子，谁就会发现，各家各户都对他关上 了门； 他也休想 
再娶到新的妻子。” ® 在有的民族中，据说妻子也有权离弃与人发 


① Casalis ， Basutos^ p. 184 sq. 

② Mangin* “Les Mossi，” in Anthropos^ ix.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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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奸情的丈夫。 

夫妻离异还有一个十分常见的原因，即妻子不育。不仅在丈 
夫可以随意遗弃妻子的地方是这样，而且在丈夫不能随意遗弃妻 
子的地方也是这样。在有些民族中，如果做妻子的不能生育，人 
m 们就会以她的姐妹取而代之。而如果丈夫确实患有阳萎，做妻子 
的也可与之离婚。在刚果河下游的民族中，如果新郎无法实行圆 
房，其婚姻关系即告破裂，女方也会将聘金退还男方。不过，有 
时，新郎会找一个合适的年轻人做自己的替身，并允许他同自己 
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如果妻子不能生育确实出于丈夫方面的原 
因，她也可以提出同丈夫离婚。这样，这个丈夫就成了村里人谈 
笑的对象。 

此外，还有一些离婚理由也是为人们所认可的。男人离弃妻 
子的理由 可有： 妻子生性懒惰，未尽其家庭职责 ； 不能好好地给丈 
292 夫做饭；不能好好照顾孩子，或孩子都已夭折；脾气很坏，爱吵架， 
与人合 不来； 不温顺，爱偷东西，或被人怀疑有邪魔 附身； 患有不治 
之症；年老 色衰； 以及遗弃丈夫。做妻子的也可以同丈夫解除婚 
姻，理由可有 ： 丈夫漠视或虐待妻子或品行 不端； 性情懒惰，不愿做 
293 应做的事；遗弃妻子或长期离家 在外； 有时还包括妻子对丈夫极度 
厌恶。在中非东部的某些土著人中，如果做丈夫的忘记给妻子添 
置衣服，做妻子的就可与之离婚。在緬甸的掸人中，如果丈夫嗜酒 
成性，或有其他不检点行为，妻子就有权把他逐出家门，而保留家 
中的一切财物。 

理由不当的离婚，往往要由提出离婚的一方承担经济损失；而 

理由正当的离婚，则要由过失一方承担经济损失。例如，丈夫若要 

遗弃妻子而又提不出令人满意的理由，就会白白失去当年为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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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付的聘金或所赠的礼物，要么则必须交付一笔罚金或让出部分 _ 
财产。但是，如果丈夫提出离婚是因为妻子不忠或不育，或另有其 
他充足的理由，那么，女方则要退还聘金。妻子若提出离婚，通常 
也要把聘金退还给 男方； 不过，如果妻子提出离婚是出于丈夫的过 
错，那么，在很多情况下聘金是不退还的。在苏门答腊的勒姜人295 
中，如果丈夫是入赘女方家中，又没有付娶亲的聘金，那么，女方的 
父亲则可随时将他撵走，只要他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当即可。在这 
种情况下，做丈夫的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不得带走任何东西， 
也不得带走任何一个子女。不过，如果妻子仍愿和丈夫住在一起， 
而丈夫又能付给女方的父亲100元钱以赎回自己的妻子儿女，那 
么，这一规则便不再有效。 

在有些地方，夫妻中因其行为不当而导致离婚的一方，还会因2% 
此而失去子女。在马来半岛的萨凯人中，如果夫妻离异是因男方 
行为严重失当而造成的，其子女就要归女方抚养。如果夫妻离异 
是由于女方未尽自己的职责，子女则归男方所有。在阿伊努人中， 
如果夫妻离异，则子女要么分归二人，要么则完全归于无辜的一 
方。在中非的马迪人中，如果妻子是因与人通奸而被遗弃的，那 
么，孩子就归于做丈 夫的； 而如果做妻子的是因其他原因被遗弃 
的，那么，做丈夫的就不能把孩子留下了。据说，在印度的某些部 
落中，如果是妻子遗弃了丈夫，那么，孩子要归其父 所有； 至于丈夫 
遗弃妻子后的情况，我们则不得而知。不过，从一般情况来看，父 
母的谁对谁错，似乎对子女的归属并没有什么影响。子女如果还 
很小的话，自然就要随母亲 生活； 但在长大之后，则要归还给父亲， 
因为许多民族都认为做父亲的有权留有自己的子女。据说在买卖297 

婚盛行的非洲，这种情况尤为常见。不过，在有些民族中，哺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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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则不仅暂时要由母亲带走，而且以后也归母亲所有。很多 
人都曾提到子女分归父母的情况，其中往往是男孩归父亲，女孩归 

_母亲。但在很多民族中，所有子女都是跟随母亲的。在母系制社 
会中，尤为如此。例如在北美的土著部落中，这种情况似乎成了通 
例。在西非的很多部落中，子女也随母亲，但做母亲的必须付给她 
丈夫一笔金额，以补偿他为抚养子女所花的费用。不过，做母亲的 
常常对这种安排做出一定的妥协，即同意把儿子留给父亲。在有 
些民族中，子女究竟是随母亲而去，还是随父亲留下，可由其本人 
自行选择。 

299 在有些民族中，夫妻一方或双方不得再婚。这种情况就不同 

于我们所说的“离婚”，而是大致相应于我们所说的“法定分居，’。 
在墨西哥的特佩瓦内人中，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如有不忠行为被人 
查明，他们就会立即实行分居。负有罪责的一方要受到严厉的惩 
处，而双方均不得再婚。在巴亚卡人中，妻子如果因为与人通奸而 
被丈夫遗弃，则终生不得再婚。在刚果的另一支部落——班巴拉 
人中，妻子只要被丈夫遗弃，就不得再婚。据 W . 亨特爵士说，在 
印度的坎德人中，“妻子在与丈夫分居后，不得再婚，无论其分居是 
出于何种原因。” ® 从前，在萨摩亚，“被酋长遗弃的女人，或是主动 
离开丈夫的妻子，均不得再婚，除非她们后找的男人有很大的权 
势，可以置这一规定于不顾。” © 在巴西的卡拉雅人中，丈夫遗弃妻 
子之后，虽可再找一个女人替他操持家务，但却不得再娶。在阿萨 
姆的卡西人中，夫妻一旦离异之后，即不得复婚。 


① Hunter, Annals of Rural Bengal, iii. 83. 

② Stair* Old Samoa ,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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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在解除婚姻时，有时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在有的民族中， 

夫妻离异，需得到双方亲友或长辈的同意或支持，或要得到族人、 
村民、村中长老或部落长老的同意。在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中，300 
“如果夫妻二人在是否离异上意见不一，此事就要提交当地头人来 
定。头人先要了解事情的原委，然后判定谁对谁错，还要决定女方 
是否要把聘礼退还男方。”①在英属中非的通布卡人中，如果丈夫 
想遗弃妻子的话，“他是不会私下这样做的，而要当着众多村民及 
其头人做一番表示。他会拿出一支箭，插进地里。箭标志着一个 
男子对其妻子的单独占有权。假如有人对其妻子有不轨之举，他 
就有权把这箭射向此人。而当他想遗弃自己的女人时，他就会把 
箭直插地里，表示谁要娶她就娶好了，他不会报复 的。” @人们在缔 
结婚姻时，往往要举行一些象征结合或意在加强双方结合的仪式， 

同样，人们在解除婚姻时，有时也要举行一些用意相反的仪式，例 
如将一片叶子撕破或将一根草 、一 根麦秸折断。在阿萨姆的卡査 
里人中，夫妻离婚时，要到村中长老面前陈述原委，最后将一片槟 
榔树叶撕成两半，“用以象征他们的婚姻生活从此将一刀两断，就 
像撕破的树叶将永远不会复原一样”。③在加罗山脉南麓的哈琼人 
中，离婚双方不仅要在村中长老面前将一片槟榔树叶撕破，而且还 
以“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正式相称，用以表示他们之间的夫妻301 
关系已经中断。在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中，“有的人在离婚时，要 
将盘子、碗和罐子打破，以表示他们将永生不在一起生活了。为 


① Cole, “Wild Tribes of Davao District, Mindanao,” in Field Museum of Natu- 
ra l History « Anthropological Series * xii. 103 . 

② Fraser ， Winning a Primitive People, p. 155 叫 

③ Endle, The Kachdris ^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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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还要呼唤鬼神来作见证 。”® 在卡西人中，“夫妻离异时，做 
丈夫的要给妻子5枚作货币用的贝壳，再由妻子将其扔掉，这样, 
他们以后就可以再婚。” 23 在加拿大的某些印第安人中，夫妻二人 
在结婚仪式上要合举一根杆子，然后当着亲属的面将这根杆子折 
成很多段，分发给在场的亲戚。夫妻二人想解除婚姻时，还会把亲 
戚们请到当初举行婚礼的茅屋里，让他们将当初分得的杆子碎段 
也带来，统统烧掉。此类仪式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象征，它可能还有 
某种巫术上的意义，正如缔结婚姻时举行的某些仪式—■样。据说， 
新西兰的毛利人在离婚时就要念一种“离婚咒语”。 

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中，婚姻的稳定性也是有强有弱， 
如同在低等种族中的情况一样。在这方面，无论是在旧世界，还是 
在新世界，具有古老文明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存在有显著的差异。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把婚姻看做一种神圣的、有约束力的纽 
带，认为婚姻是应当维系终生的。夫妻离异虽然被允许，但一般来 
说是不为人们赞许的。如果夫妻脾气不合，因而不能在一起和和 
睦睦地过日子，或者说，如果夫妻中的一方认为自己无故受了冤 
屈，那么，他们就可以向法官提岀离婚申请。没有正当的理由，没 
皿有经过法庭的批准，即使对于妾，也不能随意离弃。据说，做丈夫 
的只能因正妻狠毒、肮脏、不育等原因，才可以将她抛弃。至于对 
淫妇的处理，则不是离婚，而是处死。夫妻离异后，财产按其结婚 
时所带的多少进行分割。在子女的处置上，是女儿随母亲走，儿子 


① Cole , 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Anthropological Series, xii 

103. 

② Steel，in Trans-, Ethn. Soc. London ， N. S. vii.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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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父亲留下。据阿科斯塔说，夫妻一旦离异之后，即不得再婚，违 
者会被处死。而在玛雅民族中，离婚却很容易。在尤卡坦，离婚之 
事经常发生，不过，过上一段时日之后，不少男人还会趁前妻有空 
时再去找她，即使她已属于他人。父母离异时，如果子女还很小， 

他们就会随母亲而去；如果子女长大了，则是男孩随父亲，女孩随 
母亲。在尼加拉瓜，妻子如果与人通奸，就会被丈夫抛弃，而且以 
后也不得再婚。妻子如果离弃了丈夫，则不受惩罚，也不受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之任之。在危地马拉， 

夫妻双方都可以用某些微不足道的理由抛弃对方。假如丈夫请妻 
子回去而妻子不回，那么，他就可以另娶一个妻子，而此时，其原来 
的妻子也被认为恢复了自由之身。 

根据中国的法律，做丈夫的可以休弃妻子，但这样做必须符合 
一定的条件。刑法规定 ：“如 果妻子未犯通奸等罪以损害婚姻关 
系，且未构成离婚所需的七种正当理由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丈夫303 
若遗弃妻子，就会被处以 80 大板的惩罚。这里所说的七种理由 
是 ：不育 、淫佚、不敬公婆、多言、盗窃、妒忌和恶疾。不过，如果妻 
子曾为公婆服丧三年，如果婚后家境由贫变富，如果妻子父母双 
亡，已无所归，则以上七种理由均不能成为离弃妻子的合法依 
据。 ® 在这后三种情况中，头两条是考虑到妻子已与丈夫同甘共 
苦多年，故应得到丈夫的长久照顾。不过，做妻子的若犯有通奸 


① Ta Tsing Leu Lee , sec . cxvi , p. 120. 根据 《大 清律例 • 户律婚姻》中的“出妻 
律文”，“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 八十。 虽犯七出（无子、淫佚、不事 舅姑、 
多言、盗窃、妒忌、恶疾），有三不去（与更三年丧，前贫践后富贵，有所娶无 所归） 而出之 
者，减二等，追还完聚。”据注，所谓“义绝”为夫妻中之一人 殴打杀 伤对方亲属等，这种 
情况表明恩义已绝，必须判离婚，故称为义绝。见《大清律例通考校注))，马建石、杨育 
棠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叩2年版，第452—453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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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则不受这些保留条件的 保护； 丈夫若把这样的妻子留在家中， 
他本人也会受到惩罚。此外，婚姻还可经由双方同意而解除。刑 
法中明确规 定：“ 如果夫妻不合且双方都有意离婚的，则不得以限 
制离婚权的法律阻止其离婚。” ® 

同样的规定也应用于丈夫与妾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丈夫对妾 
犯法后，处罚较轻。然而，丈夫实际上拥有的离婚权，无疑要比法 
律上规定的大。 R . K •道格拉斯爵士曾经说过，即使在七出之诉尚 
不确切的情况下，“由乡绅而不是官员组成的法庭也可做出不容申 
辩的离婚判决。在这类问题上，地方上的社会压力取代了广泛的 
社会舆论。” ® 相反，无论是法律还是舆论，似乎都不会为妻子离弃 
丈夫或要求同丈夫分居而进行辩护。杜利特尔先生 曾说： “在中 
国，只要一跟人们谈起妻子因丈夫外遇或其他理由而想离婚之事， 
人们就会发笑。他们把这看成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 。” @梅德赫斯 
304 特先生在谈到中国的实际离婚状况时曾说，“除了法律对离婚的限 
制之外，性对中国人的这种宽容大度的性格也起到了有效的维护 

作用，这就使得离婚这样一种极端措施在中国极少被人付诸实 
施 。”④ 

日本《大宝 律令》 中的离婚法，大体上与中国相同。不过，据穗 
积教授说，该法律对它所认可的七种离婚理由并没有作限定，只是 
提到可以用这七种正当理由离弃妻子。实际上，做丈夫的可以任 


① TaTsing Leu Lee, sec. cxvi. p. 120. 原文为 “ 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 
不坐。 ” 见《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 s2 年版，第 453 页。-~~译注 

② Douglas, Society in China ， p, 206. 

③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 L 106. 

④ Medhurst, “Marriage ， Affinity, and Inheritance in China”，in Trans. Roy. 
Asiatic Soc. China Branch » vol. iv. p, 2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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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各种微小借口或莫须有的罪名，将妻子拋弃。而最常用的一 
个借口，就是指责妻子“不遵守家规”。 ® 如果做妻子的不能生育 
(有人说这指的是没有生下男孩），与人通奸或患有遗传性疾病，那 
么，丈夫将妻子离弃乃是对祖先应尽的职责。这是因 为：无 子就无 
法将祖先崇拜永远延续 下去； 与人通奸，就会混淆血统，使得与祖 
先无血缘关系的人有可能得以继承祖先的 家业； 患有遗传性疾病， 
即会影响祖先血脉的洁净^丈夫要想离婚，无须履行任何法律程 
序，只要写上一纸休书，签上自己的名字，再连署上自己长辈的名 
字，就可以了。在日本，也同在中国一样，妻子在法律上没有权利 
以任何理由要求与丈夫离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3年。那 
一年，日本颁布了一项法律，首次允许妇女提出离婚诉讼。1896 
年至1898年颁布的新民法又朝前迈进了一步。新民法承认了两 305 
种离婚形 式：一 种是协议离婚，一种是法律判决的离婚。不过，年 
龄不足25周岁的男女，如想实行协议离婚的话，还必须得到缔结 
婚姻时所须征求意见者的同意。如想请求法庭判决离婚，则须有 
一方提出请求，而且必须持有法律所认可的某种理由。这样，当夫 
妻中的任何一方缔结第二婚姻时，当为妻者发生通奸情况时，当为 
夫者因性犯罪而被判处罚时，当其中一方受另一方严重虐待或严 
重侮辱而无法继续住在一起时，或是当一方被另一方遗弃时，丈夫 
或妻子即可提出离婚诉讼。穗积教授在对新民法进行评论时曾说 
过，在离婚权方面，新民法已将夫妻置于平等地位。但是，我们看 
到：妻 子不忠，丈夫可以同她 离婚； 而丈夫与人通奸，妻子却无权仅 
以这一点与他离婚。在日本，离婚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但自从新民 


① Hozumi ，Lectures on the Nexv Japanese Civil Code , p. 7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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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效以来，离婚数量已大为减少。1897年，离婚与结婚的比例 
为34 : 100,而到1900年，已降至 18. 5 : 100。赖因教授指出，曰 
本男子很少利用他们在离弃妻子方面的特权，特别是在有了孩子 
之后，因为道德教育和舆论都要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善待妻子，敬 
重妻子。屈希勒尔于1885年写道 ：“不 要以为 ：大多 数日本人以及 
306去过日本的人都认为，离婚在日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夫妻双方 
的亲属要端坐在一起，就此事进行秘密协商，他们对法律问题很细 
心，也很关注，就像我们在任何一个法庭上所见到的情况一样。丈 
夫在离弃妻子的问题上做得不妥，往往会导致男女双方家人的长 
期不和。” ® 不过，这里所说的，可能是上层阶级的情况。据张伯伦 
教授说，他们是很少诉诸离婚的，离婚之事则多发生于社会下层之 
中。 

在闪米特人中，丈夫一直拥有随意离弃妻子的合法权利，而且 
可能现在还是这样。不过，从《汉谟拉比法典》看，妻妾若遭无端遗 
弃，都可得到一定的金钱补偿。该法典 规定： “如果某个男子决意 
离弃为自己生有孩子的妾或要求得到孩子的妻子，那么，他应将她 
的嫁妆归还给她，还应将一部分田园财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赋予 
给她，以便她哺养自己的孩子。待她的孩子长大以后，男子应从妻 
子得自于他的全部财产中，将相等于给其一个儿子的一份财产，给 
予妻子，妻子还可以嫁给她所喜爱的人此外，“如果某个男子 
决意离弃不曾为其生育子女的元配之妻，那么，他应给她与聘金相 


① Kuechler T * 4 Marriage in Japan*% in Trans. Asiatic Soc. Japan, vol, xiii. p. 

132. 

② La-ws o f Hammurabi , ^ 137 (Johns translation, p. 26 sq. ； Wincklers trans¬ 
lation,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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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金钱，还应全数偿还她从其娘家带来的嫁妆。” ® 如果当初未 
付聘金，那么，他应给她一米那银子作为离婚费；如果他是一个穷 
汉，则应给她1/3米那的银子。但是，如果妻子“决意出走，装傻充 
愣，挥霍家财，藐视丈夫”，那么，丈夫则可将她遗弃而不必做任何 
补偿，或者将她作为女仆留在家里，如果妻子与人通奸，那么， 
这对奸夫奸妇都应被投入水中活活淹死，除非得到国王或“主人” 307 
的宽恕。而在某些情况下，妻子也可提出离婚，至少也可提出分 
居。“如果某个女人厌恶她的丈夫，并对他 说：‘ 你不要占有我，，那 
么，人们应当调查她过去有无过失。如果她贞洁无过，而她丈夫却 
经常外出，且对她凌辱备至，那么，这个女人就没有什么可被责备 
的。她应当拿上她的嫁妆回到她父亲家去。” @ 但是，如果调查表 
明，“她不能洁身自重，经常在外，浪费家财，藐视丈夫，那么，就应 
把她扔到水里。”④有人曾研究过古巴比伦的几宗婚约和离婚记 
录，并 断言： 离婚的情况在古巴比伦并非罕见。派泽曾指出，经核 
对，大英博物馆存放的两块巴比伦石碑表明：有一个女子8个月前 
曾嫁给一个男人，8个月以后又嫁给了另一个人，而此时头一个男 
人还活着。 

在整个犹太婚姻法体系中，丈夫权任意离弃妻子这一点，占 
有核心的地位。对此，犹太教士们不曾也不能予以废除，虽然他们 
后来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使这一权利的苛刻程度逐渐有所 
缓和。我们在《申命律法》中已看到这样的限 制：如 果做丈夫的无 


① Ibid , ^ 138 (John's trans. p. 27 ； Winckler's trans. p. 41). 

② Ibid , § 141 (John’s trans, p. 27 sq. ; Winckler's trans. p. 41). 

③ La-ws of Hammurabi , 142 (John's trans. p. 28). 

④ Laws of Hammurabi , § 143 (John’s trans.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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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指责妻子婚前失贞，或在婚前曾强奸过妻子，那么，他终生都不 
308得离弃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丈夫离弃妻子的权利，实际上则 
是对他冒犯行为的一种惩罚。在《密西拿》中，除保留有上述限制 
之外，又增加了三条规定，即在妻子精神失常、受到监禁或年龄太 
小尚不能保管离婚证书时，丈夫均不得离弃妻子。《密西拿》还对 


丈夫离婚权的实施进行了限制。它规定离婚要履行很多手续，使 
得离婚程序变得复杂起来。由于规则繁多，因此 ，一 个人要离弃妻 
子时，就必须找熟悉法律的人进行帮助，而懂法律的人又总是尽可 
能地从中调解，除非提出离婚的人有充足的理由。此外，还有一些 
限制措施，如通过法律的形式迫使丈夫将“凯图巴”中规定的嫁妆 
退还给被他离弃的妻子，再如通过法律判决宣布其离婚诉讼无效， 
剥夺其离婚权。 

早在密西拿时代，沙马伊派就曾对这一法律的理论基础提出 
挑战。沙马伊派认为，根据《申命记》，丈夫是不能与妻子离婚的， 
除非发现妻子有淫荡行为。而希勒尔派则坚决维护古代法理，他 
们甚至提出，只要丈夫稍微举出些理由，例如妻子糟蹋了一点食 
物，或者说只要他自己又看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就可以离弃自己的 
妻子。这两派的观点都是基于《申命记》中的同一段话，目卩：“人若 
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 
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 ® 但是，沙马伊派认为，所谓“不 合理” 
之说是指淫荡 而言； 而希勒尔派则把这一点解释为得罪于丈夫的 
309 任何言行，而且他们还特别强调“不喜悦她”这一条件。在法律方 
面，是希勒尔派的观点占上风，但在道义上，犹太教 士一般 都对没 


①《圣经 • 申命记》，第24章第1节。 



有充分理由就提出离婚表示不赞成。丈夫在理论上享有的随意离 
弃妻子的权利，后来在实际上已渐趋缩减，并最终在11世纪初被 
正式废除。做出这一决定的是犹太教士格肖姆•本•耶胡达。他 
在梅因斯主持召开了一次犹太教公会，颁布了此项法令。这项法 
令规定 ：“男 人不但不能随意离弃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离弃妻子时， 
还必须得到她本人的同意。” ® 不过，只要能提出充分的理由，丈夫 
仍有提出离婚的权利。根据犹太教的法律，妻子如果与人通奸或 
有这方面的重大嫌疑，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不端行为，如果改变 
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有违背治家礼仪法规之举，并由此使得丈夫不 
情愿地违背了宗教之规，如果在一年之内拒不与丈夫同房，如果无 
正当理由而拒绝同丈夫迁往新居，如果当着丈夫的面侮辱公公或 
侮辱丈夫本人，如果患有使夫妻无法同房或对同房产生危害的不 
治之症，丈夫均有权离弃妻子。 


虽然《旧约全书》从未说过妻子可按自己的意愿解除婚姻，犹 
太教的法律也从未賦予妻子以离婚的权利，但《密西拿》却允许妻 
子提出离婚起诉。如果法庭裁定妻子有权离婚，丈夫就必须给妻 
子以离婚书，虽然这样做可能正中他的下怀。妻子要求离婚的权 
利一经确立，行使这一权利的理由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在犹太教 310 
的法律中，妻子向丈夫索要离婚书的理由可有：丈夫不断虐待妻 
子，如打她、赶她出门、不让她回 娘家； 丈夫改变自己的 宗教； 婚后 
从事令人厌恶的行业；淫逸 无度； 挥霍家产，拒不赡养妻子；因犯罪 
而逃离 本国； 婚后染有久治不愈的恶疾；或患有阳萎。此外，据说 
还有一条，即丈夫坚持拒绝与妻子同床。如果妻子所提的离婚理 


① Amram* Jewish Law of Divorce^ pp. 24» 5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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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分充足，因而被賦予离婚的权利，那么，丈夫不但要给她离婚 
书，而且还要将嫁妆退还给她。但是，如果是妻子有过错，法庭又 
依其丈夫的请求准许其离婚的话，她则不能带走嫁妆。而如果男 
女双方是协议离婚，女方也有权得到自己的嫁妆。协议离婚是不 
必提出理由的。根据拉比律法的规定，如果男女双方宣布其婚姻 
失败，并希望解除其婚姻，则法庭无权加以干涉。 

犹太教的法律虽然在男女离婚的问题上比较开明，但它却支 
持离婚的双方复婚，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例外。《申命记》规定，如果 
妻子在离婚后又已嫁人，则原夫妻不得复婚。《密西拿》又增加了 
5条这样的规定，其中包 括：如 果女方是因通奸嫌疑或不能生育而 
被离弃的，则其原夫不得同其复婚。根据早先的法律，女方离婚 
后，可保留对其子女的监护权，至少在断奶之前。子女断奶后，女 
方仍可选择是否保留对他们的监护权。不过，在男孩长到6岁以 
后，父亲即可要求得到对儿子的监护权。后来的法律似乎又退回 
到旧时罗马法的规定上。法庭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子女监护权 
赋予离婚夫妻中的任何一方。 

3 H 如同古代希伯来人一样，异教阿拉伯人也允许丈夫任意遗弃 

妻子。不过，我们也听说，有很多出身名门望族的阿拉伯妇女遗弃 

了她们的丈夫。后来，丈夫任意离弃妻子的这种习惯法又在伊斯 

兰教的法律中有了明确的体现。这一法律允许男子随意离弃妻 

子，而不必因为妻子有什么不是，也不必为自己这样做提出什么理 

由。据说先知曾经说过，由丈夫一人说了算的离婚， gr 塔拉克”， 

在神所允许的所有事情中，是最可憎恶的，因为这种做法妨碍婚姻 

的幸福，也妨碍子女的正常成长^但是，丈夫所拥有的这一古老权 

利在阿拉伯人的习俗中是根深蒂固的，它也甚合先知及其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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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秉性，因而是难以改变的。不过，丈夫要想合法地离弃妻子，必 
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他必 须是一个成人，而且神志 清楚； 根据沙斐 
仪派和马立克派的教规，他的行为还必须出于自己的自由 意志； 什 
叶派还提出了第四个条件，即他必须具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明确意 
图。而在哈乃斐派中，正如阿拉姆吉尔所说的 ：“任 何一个已达到 
成年且智力健全的丈夫，他所发出的‘塔拉克，都是有效的，不管他 


是自由民还是奴隶，是情愿如此还是被迫而为，甚至不管这话是出 
于戏言还是一时口误。”即使是在醉酒状态下发出的“塔拉克，，，一 
般来说也是有效的。不过，丈夫提出离婚时，应当处于清醒的状 
态。 ® 关于离婚所须履行的手续，各派之间也不相同。根据逊尼 
派的教义，“塔拉克”既可以用明确的言词发岀，如“你被离弃 了”， 
也可以用含糊的或暗示性的话发出，二者均有 效力； 而什叶派则只312 
承认用明确言词发出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塔拉克”是有效的。 
逊尼派认为，“塔拉克”可以逾过口头的形式提出，也可以通过书 
面的形式 提出； 而什叶派则规定，做丈夫的能够发出为产生有效 
性所必需的言词时，不能以书面形式或以任何一种非阿拉伯语 
提出“塔拉克”。逊尼派不要求有见证人在场，认为只要告知妻 
子，这一离弃行为在法律上就可生效；而什叶派的法律则有一条 
规定，即在离弃妻子的时候，必须有两名可靠的证人听到做丈夫 
的所说的话。只要丈夫一方提出“塔拉克，’，他就必须给予妻子 
一定的房地产管理权，并将她的财产及婚前定礼 （或曰 ‘‘麦尔”） 

一并移交给她。假如丈夫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会受到起诉， 


① Hughes，A Dictionary of Islam, p. 88 ； Ameer Ali, Mahommedan Law, ii. 
516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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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弥补损失，归还嫁妆。根据《古兰经》的规定，丈夫可以将 
被他遗弃的妻子再娶回来，但事不过三。如果做丈夫的第三次 
将妻子遗弃，那么，他就不能依法再将妻子娶回了，妻子可另嫁 
他人。 

在伊斯兰教的法律中，也同在犹太教的法律中一样，妻子是不 
能离弃丈夫的，但是，她可以采取一些步骤，导致其婚姻的解除。 
妻子如果想离婚的话，只要放弃自己带来的嫁妆或自己的其他一 
些财产，即可从丈夫那里得到解除婚约的证书。这种离婚方式叫 
做“呼拉”。如果一对夫妇由于脾气不合、没有感情等原因，因而相 
互厌恶，那么，他们也可以经过协商而解除婚姻关系。这种离婚方 
313 式叫做“穆巴拉特”。此外，如果丈夫举止不妥，使婚姻 i 活不能为 
妻子所忍受，如果他未能履行因婚姻关系而在法律上所应承担的 
职责，如果他未能实现缔结婚姻时自愿做出的承诺，那么，妻子就 
有权向法官提出申诉，要求司法当局判决离婚。而法官之所以拥 
有判决离婚的权力，乃是基于穆罕默德的下一明确表 述：“ 假若女 
人受到婚姻之伤害，此一婚姻即应解除。”判决离婚可依以下一些 
理由： 丈夫没有过性生活的能力，而妻子婚前对此一无 所知； 丈夫 
没有按要求付出应付的 聘金； 丈夫诬陷妻子与人 通奸； 丈夫发誓4 
个月不理妻子并切实履行了这一誓言，或有意不理妻子，经常虐待 
妻子，或以种种残忍的行为加害于妻子，使其生活悲惨不堪穆 
斯林妇女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解除婚姻，是受到当地习俗的影 
响。在摩洛哥的某些柏柏尔部落中，已婚女子不但可以逃到另一 


① Ameer Ali ，Mahommedan La-w Compiled from Authorities in the Original 
Arabic , ii. 560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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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男人家里，以摆脱自己的丈夫，而且还可以强迫那个男人娶她为 
妻。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过。在波斯，如果一个女人想离开 
自己的丈夫，那么，她只要跑到法官那里，把自己的鞋举起来，就可 
以办到了。不过，很少有人采用这种办法，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离婚 
是一分钱也得不到的。在幼发拉底河的贝都因人中，据说在丈夫 
要把妻子送回娘家时，妻子也同样有权离弃丈夫，不管这样做有没 
有道理。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离婚率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有的 
国家，离婚率之高几乎是举世无双的。摩洛哥（或者说摩洛哥的某 
些地区）即是这种情况。丘彻博士曾从丹吉尔写信告我说，他在 3 M 
那里有一个仆人，据说已经有过19个妻子，而此人还只是一个 
中年人。我自己也曾有过一个柏柏尔佣人，他是摩洛哥南部的 
人，来自苏斯，他告诉我，他曾离弃过22个妻子。据莱恩说，在 
开罗，已婚多年而又不曾离弃过一个妻子的男人是不多 见的； 有 
不少埃及人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娶妻多达二三十人，甚至更多， 
而一些年纪并不大的女人，已经连续嫁了十几个男人。莱恩还 
听说，有的男人习惯于差不多每个月娶一个新的女人。伯克哈 
特认识一些45岁左右的阿拉伯人，他们已先后娶过50多个妻 
子。而另一方面，据斯诺克 • 胡尔格罗涅说，在苏门答腊的亚 
齐，相对于其他穆斯林地区来说，夫妻离异的情况则是比较罕见 
的。盖特先生也说，在印度的穆斯林中，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丈夫很少行使离弃妻子的权利。这很可能是受了印度教徒的影 
响。 


对于正统的印度教徒来说，婚姻是一桩宗教圣事，因此是不可 
解除的。如果一个女人犯了通奸罪，人们可以剥夺其身份，并把她 


1195 


从其种姓中驱逐出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提出一般意义 
上的离婚。这样的女人不得再与他人结婚，通常是以奴隶的身份 
留在丈夫家里。如果罪在男方，而妻子无过，那么，妻子所能得到 
的唯一补偿，只是一项关于分居赡养费的判决。这一判决实际上 
也就相当于分居判决。不过，法律并非总是为人们所严格遵守。 

阳在法典文献中，即载有一些被认可的事例，表明男女离异是被允许 
的，而且离异后，妻子在丈夫尚在世时还可以缔结新的 婚姻； 另外， 
法典还规定了丈夫可以离弃妻子并不给抚养费的几种情况。根据 
那罗陀的规定，“对于浪费丈夫全部钱财、或造成胎儿流产的、或企 
图谋害丈夫性命的妻子，丈夫均应将其逐出城外。”“对于总是向丈 
夫显示恶意、或对丈夫出言不逊、或抢在丈夫之前吃饭的人，做丈 
夫的应立即将其从家中逐出。” ® 但是，“如果一个人离弃温顺的、 
说话和蔼的、能干的、善良的、生育有（男性）后代的妻子，那么，国 
王应对他加以严厉的惩罚，使其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 。” © 那罗陀 
还规定，在五种情况下，做妻子的可以另嫁他人， g 卩“丈夫失踪或死 
亡，丈夫做了苦行僧，丈夫患有阳萎，以及丈夫被逐岀种姓。”至于 
三种较髙种姓的妇女需等待离去的丈夫多少年之后才能缔结新的 
婚姻，法典中都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对于首陀罗种性的妇女要等 
其离去的丈夫多长的时间，则没有明确的规定《摩奴法典》规 
定，“对于酗酒的、行为不端的、具有反抗性的、有病的、害人的、浪 
费钱财的妻子，可在任何时候以另一妻子相替换。不孕的妻子可 
在第8年被 替换； 所生子女均夭折的，在第10 年； 只生女性后代 


① Naraday xii. 92 sq. 

② Ibid. xii. 95. 

③ Ibid. xii. 97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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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第 11 年；爱吵架的，则可随时更换。” ®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 
所说的离婚。《摩奴法典》 规定： “妻子并不因被卖或被遗弃而脱离 
与丈夫的关系。” ® 此外还规定，一个人只能娶处女为妻。但是，由 
于《摩奴法典》形成于那罗陀之前，因此，现存的《摩奴法典》文本已 
被做了很多删改，前面提到的情况显然即是其中之一。 

在印度北方的某些下层种姓中，以及在印度南方的很多种姓 


(既包括上层种姓也包括下层种姓）中，人们对正统印度教的离婚法 
则有些漠然视之。他们已用习惯做法取代了法律条文。据曼德利 
克说，根据习惯做法，“种姓有权批准离婚，或承认离婚的正当性。 
在有些地方，只要男女双方甚至一方愿意，夫妻即可离异，种姓对此 
除了认可之外，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 凡是在习俗上准许离婚的地 
方，法律对于协议离婚也都是予以承认的。可以说，在印度各地，离 
婚率的高低往往与各种姓模仿婆罗门习俗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 

缅甸的佛教徒将婚姻仅仅看作一种民事契约，婚姻中的任何 
一方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婚姻解除。杀人偷盗、改信异教以及通 
奸都可成为离婚的理由。弃家而走也是离婚的理由之一。对丈夫 
一方而言，妻子要想提出离婚，必须证明他有整整三年没有以任何 
方式养活 自己； 而对妻子一方而言，丈夫只要证明她离开自己的时 
间已到一年，而在这一年里又没有接受他的供养，他就可以提出离 
婚。妻子如经常受到丈夫的虐待，也有权提出离婚。婚姻的解除， 
往往都是经由双方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 ，一 般都是把男孩交给 


① Laxvsof Manu, ix. 80 sq. ( 参见《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18 
页。一译者注） 

② Lau>s of Manu * ix. 46, 

③ Mandiik, The Vyavahdra Mayukha in Original , p,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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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女孩交给母亲。不过，如果男孩的年龄太小的话，也还是 
要由母亲来带。夫妻中的一方假如想离婚而又没有正当的理由， 
就会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至于这一损失的大小，则要依情况而定。 
在有些情况下，无辜的一方可以得到夫妻双方拥有的全部财产。 
尽管在缅甸离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据说，“男女双方如果没有 
正当的理由就离婚，人们就对他们会另眼相看。” ® 据说，在大众 
中，男女离异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暹罗，男女双方同意，同样 
也是离婚的正当有效的理由。离婚后，妻子可带走她结婚时带来 
的全部财产以及婚后交换来的或购买的全部物品，此外，她还可以 
得到排行为一、三、五的子女。如果丈夫虐待妻子，不能使妻子享 
有应有的地位，或弃家而走达到一定的年限，如果妻子与人通奸， 
如果丈夫或妻子犯有严重的罪行，如果丈夫伤害或辱骂岳父母，或 
是出家做了和尚，那么，其婚姻也可以解除。 

根据僧伽罗人的法律，依适当习俗公开缔结的婚姻，或仅仅经 
由当事双方自己同意而结成的婚姻，是可以由丈夫或妻子予以解 
除的。夫妻解除婚姻关系之后，属于妻子的所有地产、物品和牲 
畜，无论是她继承来的，还是作为嫁妆带来的，还是别人赠予的，抑 
或是婚后自己挣得的，都应归于 妻子； 同样，属于丈夫的所有财产， 
也应归于丈夫。至于夫妻共同获得的财产，则应在二人之间平分。 
但是，如果是丈夫提岀离婚，而妻子又毫无过错，那么，丈夫必须送 
给妻子一套像样的衣服，才能将她遗弃。至于子女的处置，则有这 
样的规定 ：如果 从夫居住的妻子被丈夫遗弃而本人又没有任何过 
错，那么，妻子可将子女全部留给丈夫抚养，自己拒不抚养其中的 


① Shway Yoe ， TheBurman^ p,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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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一人； 如果从夫居住的妻子被丈夫遗弃是因为本人行为不端， 
那么，做父亲的可从其子女中进行挑选，而将其余子女交给孩子的 
母亲抚养。反之，如果从妻居住的男人被妻子或女方家人赶走，或 
他本人因对女方不满而出走，他则无权索要子女，也不能对子女行 
使父亲的权利。以前有一位作者在谈到僧伽罗人时曾说过，夫妻 
之间如果互不满意的话，就会彼此分手，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 
么丢人的。他还说 ：“那 里的男男女女往往都要结四五次婚，才能 
最终感到满意。” ®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欧洲的所谓雅利安民族。我们发现，早期 
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同印度人一样，其婚姻关系显然是极其稳定 
的。不过，到了后来，婚姻关系就变得极为随便了，时常出现变故。 
这同印度雅利安人的情况显然不大一样。在荷马时代，希腊人似 
乎还没有什么离婚的，但是后来，离婚在希腊却成为日常之事。根 
据阿提卡的法律，丈夫可以随意遗弃妻子，而不必列举任何理由。 

丈夫遗弃妻子时，一般都可能有证人在场，但从法律上讲似乎并不 
一定非如此不可。不过，丈夫必须将被他离弃的妻子送回她父亲 
家去，还必须将女方带来的嫁妆一并归还。没有证据表明，丈夫可 319 
以索要妻子带来的嫁妆，即使妻子犯了通奸罪，或者说，丈夫是由 
于妻子的其他一些过错而遗弃她的，也是如此。如果妻子被判犯 
有通奸罪，丈夫必须将其遗弃。假如对此事姑息容忍，就会被人看 
做一种丑行。离弃不育之妻也是丈夫一种责任，无论是出于宗教 
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的缘由。这是因为，人们结婚的一个主要动 
机就是确保家族的延续以及国家的后继有人。婚姻的解除还可以 


① Knox ，Historical Relation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 p. 188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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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夫妻双方的同意而达成，而且可能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夫妻 
离婚，只需依照惯例，就其离婚之事向执政官报告一声，就可以了。 
妻子也可以向执政官说明理由，而提出离婚。夫妻解除婚姻后，子 
女随父亲，即使离婚是因丈夫行为不端而造成的。 

罗马人的婚姻似乎在任何时期都是可以解除的。只是以“共 

食方式” （ confarreatio ) 结成的贵族婚姻，情况稍有不同。这种婚 

姻只能以一种正式的方式加以解除，它是依照“逆行” （ contrarius ) 

原则，即通过所谓“分食” ( diffareatio ) 仪式来进行的。这是一种用 

320 意相反的祭祀仪式，人们在此仪式上说的是一些“相反”的话。但 

是，分食仪式据说是一种很可怕的仪式，因此，据认为只用于惩处 

的目的。而根据卡尔洛娃的看法，此种仪式乃是后来由教士们所 

创造的。至于其他一些婚姻形式，由于都不像共食婚那样神秘和 

神圣，因此比较容易解除。离婚这种法律形式如同十二表法一样 

古老，故而在5世纪之前可能就已经存在了。丈夫在新婚之际，会 

将家里储藏室的钥匙交给妻子，而妻子被遗弃后，则必须将钥匙交 

回，于是，就有了“收钥匙走人 ” （claves adimere ， exigere ) 之说。买 

卖婚 （by co € mtio ) 和时效婚 （by usus ) 是通过“再 转让” （ remanc i - 

patio) 加以解除的。这种“再转让”与将女儿“转让” （ emandpatio ) 

他人完全一样。丈夫把自己的妻子从自己手里转让出去，就如同 

父亲将子女从自己手里转让出去一样。佐姆曾 说过： “从正式的意 

义上来说，这种‘再转让，并不像‘放走，或‘离弃，那样具有‘离婚， 

的意味 。” 在古代法律中，受丈夫支配的妻子 （a wife in manu) 是没 

有什么离婚自由的，就像做子女的没有“转让”自由一样。妻子既 

没有权利提出离婚，也没有权利阻止被丈夫离弃。而丈夫对于解 

除这种“由自己支配的婚姻 ” （a marriage with manus ) ，就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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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婚姻中的其他问题一样，在法律上享有绝对的权威 。® 不过， 
在实践中，丈夫的权利或多或少地要受到舆论的牵制，甚至还可能 
受到监察官的牵制。丈夫如果不正当地行使其权利，监察官即可 
能会以其权威加以制止。根据以前的传说，罗慕洛曾 规定： 除非妻 
子与人通奸或饮酒，否则，丈夫一概不得遗弃 妻子； 如有违者，没收 3 21 
其一切财产，并将其中一半交给其妻子，另一半奉献给刻瑞斯女 
神。此外还有一种说法 ：在斯 普留斯•卡尔维留斯因妻子不育而 
据监察官之令休弃妻子之前的500年间，从没有人滥用过离婚的 
自由。当然，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什么，并不很清楚，但它至少说 
明： 在古罗马时期，男女离异的情况肯定是非常罕见的。 

至于说到“自由”婚姻，其离婚规则则有很大不同。所谓“自由” 
婚姻，指的是妻子并未落人丈夫的支配之中。这种婚姻，只要双方 
同意，甚至只要一方愿意，即可得到解除。但是，除了要有离异的意 
愿之外，罗马的法律还规定，婚姻中的一方要将其解除婚姻的意愿 
告知另一方。事实上，人们离婚时也都是需要告知对方的。告知的 
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写好请人传递。根据尤利乌 
斯成年法规定，若要离婚，须写出休书 （libellus repudii )， 并须有7 
名成年的罗马公民在场，作为见证人。在离婚权利方面，妻子与丈 
夫齊 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有一点应当指出，如果妻子尚处在父亲 
的支配之下，那么，父亲则有权不顾女儿和女婿双方的意愿，将女儿 
从丈夫家带走。不过，这一权利可能并没有什么人加以运用。我们 322 
注意到，安东尼 • 庇护的宪法规 定：父 亲不得对女儿的和谐婚姻进 
行干涉。而后，马可•奥勒利乌斯又对这一禁令做了限定，规定为 


① Sohm, Institutes ^ p.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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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者只能在理由正当且充分的情况下，对女儿的婚姻进行干涉。 

后来，在自由婚姻中被认可实行的离婚规则，也扩及到了支配 
婚姻中。诚然，受支配的妻子并不能通过要求离婚而直接解除其 
被支配的婚姻。但是，根据后人的看法，妻子提出离婚可迫使丈夫 
采取各种措施以结束这种支配婚姻，从而间接地起到解除被支配 
婚姻的作用。到了最后，支配婚姻终于被完全废止了。 

关于夫妻离异后其子女的处置问题，最早的法律条款似乎见 
诸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一项法律之中。这项法律规定 ：法官 
不一定非将男孩判给父亲，将女孩判给 母亲； 法官在这个问题上可 
自由行事。查士丁尼规 定：如 果为父者犯有过失而为母者离弃其 
夫确有正当理由，而且为母者又尚未再婚，则子女归其母亲负责监 
护，而由其父亲负担抚 养费； 如果为母者犯有过失，则为父者拥有 
对子女的监护权。如果为父者穷困潦倒，无力抚养子女，而为母者 
又生活富裕的话，则她有义务收留并抚养子女。 

由此看来，在异教时代，罗马法中有关为夫者离婚权的规定是 

很开通的，而在非支配婚姻中，以及后来在所有婚姻中，对为妻者 

离婚权的规定同样也是很开通的。这种离婚自由在早期很少有人 

323 加以利用，但到了后来，则为人们广泛实行，至少在上层阶级中如 

此。到了公元前2世纪，婚姻在社会上层中已变得越来越不稳宰， 

而离婚则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趋势在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时期一 

直不浙增强。在西塞罗时期，几乎所有知名的贵妇都至少离过一 

次婚。塞尼卡曾说过，当时有些妇女历数自己的经历，不是依据历 

届执政官的任期，而是依据与“历届”丈夫所处的时期。奥维德和 

小普林尼结过3次婚，凯撒和安东尼结过4次婚，而苏拉和庞培则 

结过5次婚。这种事在当时肯定是很常见的。罗马帝国早期，在 
1202 



为一个名叫图里亚的女人所立的石碑上，她的丈夫这样写道 ：“男 
女之婚姻，鲜有维系终生者。” ® 

在克尔特人的律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离婚的各种规定。 

我们从这些规定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夫 妻之间的离异决非罕 
见之事。在古爱尔兰，夫妻之间既可以经由相互同意，也可以经由 
法律程序而达成离婚。如前所述，如果一对夫妻是经由相互同意 
而离婚的，那么，妻子可带走她结婚时带来的所有财物，丈夫则只 
能保留他自己的一份。如果在其婚姻生活期间，夫妻的共同财产 
有所增加，那么，夫妻二人应按最初投人之比例对其进行分割。当 
然，有些特定的情况也是要加以认真考虑的，例如，究竟是男方挣 
得的多，还是女方挣得的多。至于后一种离婚，《布里恩法典》曾有 
条文规定 ：“有 7种妇女，尽管生有儿子并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但仍 
有权随时提出离婚，同时仍可保留自己的嫁妆。这7种妇女 是：被 324 
丈夫散布流言蜚语者；被丈夫讥讽而受到众人嘲 笑者; 被丈夫无端 
指 责者; 被丈夫送回家遗弃于他人者；因受蒙蔽而举行婚床仪式， 
但事后发现其夫更愿同男仆一起睡，而自己反被冷落者 ； 被其夫施 
用春药而使其与人私 通者； 因丈夫未能在婚姻生活中满足其情欲 
者一一每一个已婚的、并在这方面给予适当合作的妇女都有权在 
婚姻生活中满足其情欲。”② 

在古威尔士，只要夫妻双方同意，甚至只要一方愿意，夫妻即可 
离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法律措施可以使他们继续生活在一 
起。不过，由于结婚时间的长短和离婚时具体情况的不同，有关离 


① Friedlander, Darstellungen aus 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in der Zeit von Au¬ 
gust bis zum Ausgang der Antonine, i. 284. 

② Ancient Lazus and Institutes of Ireland t v.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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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家产的分割也有不同的处置办法。如果是男女双方自愿离婚， 


而且，其婚姻的持续时间又不足7年差3夜，那么，妻子只能带走她 
的嫁妆和晨礼。如果男女双方是在那一期限之后自愿离婚的，那 


么，夫妻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都要分成两份。法律还常常规定出哪些 
东西是归妻子的，哪些东西是归丈夫的。至于法律未作具体规定的 
财物，则由妻子将其分成两份，而由丈夫先行挑选一份。关于子女 
的处置，是按二比一的比例分给其父母的， g | J : 最大的和最小的孩子 
归父亲，中间的归母亲。如果做妻子的“同另一个男人有过不正当 
325 的行为，不论是接吻，还是性交，抑或抚摸”，做丈夫的即可遗弃之， 
而做妻子的亦即丧失其全部财产权。®如果妻子在结婚7年差3夜 
之前没有正当理由而遗弃丈夫出走，那么，她也将失去其全部财产， 
只有两项东西 例外： 一是她的晨礼 ，一 是她因丈夫与人通奸而获得 
的罚金。不过，如果丈夫的患有麻风病，或口中有恶臭，或患有阳 
萎，那么，妻子可在不受任何财产损失的情况下遗弃丈夫。 

根据古代条顿人的习惯法，夫妻中的一方被法律剥夺权利之 
后，婚姻即告结束。婚姻还可经由男方与女方亲属协商同意而予 
解除。此外，如果妻子不育、不贞或有其他过失，做丈夫的即可遗 
弃妻子。即使没有正当的理由，丈夫也可以解除婚姻，但这样做难 
免会遭到女方亲属的报复，或是必须支付一笔罚金或损失一笔财 
咖产。妻子最初是没有权利解除婚姻的。但是，根据某些律书，在法 
兰克时代，妻子在某些情况下，诸如丈夫与人通奸或鸡奸，也可提 
出离婚。这一改革曾被归因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① Dimetian Code, ii. 18. 31 (Ancient Lazvs and Institutes of Wales, 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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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彻底改变了欧洲各国有关离婚的立法。在《新约全书》 

中，就有多处涉及离婚问题。丈夫如果遗弃妻子，另娶新人，即构 
成通奸 之罪； 妻子如果遗弃丈夫，另嫁他人，也构成通奸之罪。丈 
夫应当忠实于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而且，“神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 ® 但是，这一规定有两个例外。如同沙马伊及其教派 
一样，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基督也曾教导 说：人 应当休弃淫乱 
的妻子，但除此之外，不得以任何因由休弃妻子。又据圣保罗的规 
定，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成婚后，如后者自行离去，则基督徒“遇着这 
样的事，都不必拘束”。②一个男人，如果娶了被人遗弃的淫妇，则 
本人也就犯了通奸之罪，但没有任何规定禁止那名无辜的丈夫再 
婚。不过，在公元头3个世纪中，基督教的早期教士们似乎普遍认 
为，这种再婚也是不能允许的。这种态度与早期基督教的禁欲倾 
向是一致的。如果说，连鳏夫或寡妇的再婚都被斥责为奸情的话， 
那么，对于原配偶仍旧在世的人来说，其再婚又怎么可能被允许 m 
呢？后来，虽有人表示过一些较为宽容的看法，但教会却在圣奥古 
斯丁的影响下，逐渐下定决心，认定基督徒的有效婚姻是不可解除 


① 《圣经 • 新约全书 • 马太福音》第 19 章第 5 、 6 节。 

② 《圣经 • 新约全书 . 哥林多前书》第 7 章第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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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少对已完婚的婚姻来说是这样。教会的这一原则是由格拉 
蒂安和彼得 • 朗巴德在12世纪时明确订立的，后由特伦托会议作 
为教义加以强调，又于19世纪由庇护九世和利奥十三世再度予以 
确认。完婚后的基督徒婚姻乃是一种圣事，必须永久有效。这种 
婚姻体现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因此是不可解除的，正如基督与教 
会的结合不可解除一样。根据自然法则，婚姻也应是持久性的，因 


为婚姻唯有持久，才能达到其目的。这是上帝使然。早在我们人 


类初始之时，上帝即训示说，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合为一体。 ® 
至于尚未完婚的基督徒婚姻，则不是不可解除的，因为只有在 
完婚之后，基督徒婚姻才能成为圣事，才能象征基督与教会的结 
合。特伦托会议就曾明确宣称，“业已缔结但尚未完成的婚姻’，，可 
“由婚姻中的一方庄严地立誓信教”而予解除。②根据教廷的一项 
329 法令，尚未完成的婚姻还可根据另外一些理由予以解除。至于非 
基督徒的婚姻，即使已经完婚，也不属于圣事之列，因此在某些情 
况下是可以解除的。圣保罗就曾裁断，与非教徒结婚的基督徒，在 
对方离去之后，可不受教规的约束。英诺森三世曾发出训令 ：婚姻 
双方均为非教徒者，在其中一方成为基督徒之后，如果非基督徒一 
方不愿与基督徒一方继续一起生活，或者说，如果继续生活在一起 
会引发对圣名的亵渎或诱发重大的罪行，那么，皈依者即可缔结另 
一次婚姻。教会指出，这一所谓“圣保罗 特权 ” （privilegium p au li - 
num ) 并不是对基督徒婚姻不可解除这一规定所开的例外，因为在 
上述情况中，解除婚姻的并不是基督徒，而是非教徒，教会与非教 


①参见《圣经 • 创世记》第 2 章第 24 节。 

@ Canones et decreta Concilii Tridentini , xxi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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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婚姻当没有任何关系。 

教会虽然坚持基督徒婚姻的不可解除性，但却允许实行“不完 
全的离婚 ” （divortium imperfectum ) ，或叫做“食宿分居” （ sep _ ara - 
tio quoad thorum et mensam ) 。夫妻双方可通过这种方式免除共 
同生活的义务，但同时仍保留夫妻关系，不得再婚。根据特伦托会 
议的规定，这种分居可源于“多种原因”，而且，既可以是有限期的， 
也可以是无限期的。引起分居的主要原因是通奸或与通奸相当的 
淫欲之罪。不过，圣奥古斯丁也曾把“精神通奸 ” （fomicatio spiri - 
tualis ) 作为夫妻分居的一项依据。这一观点后来又为格拉蒂安所 330 
采纳，他将变节、信奉异端邪说和煽动人们干坏事视为“精神通 
奸”。后来，有人又把分居分为永久分居与临时分居两种。根据某 
些作者的记载，永久分居的准予，只限于“精神通奸’’这—种原因， 

而且还须在这种行为尚未获得宽恕或夫妻二人并未均有这种行为 
的情况之下。另有一些作者说，永久分居的准予还可针对背教行 
为，其中既包括背弃基督教，也包括改信异端邪说。这样做的理由 
是，夫妻中的一方已进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之境，即已进人宗教生 
活，或是为夫者已接受神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分居还需 
得到夫妻双方的同意，并经由教会方面的安排。除了这种特殊情 
况之外，其他各种情况引发的分居案均以临时分居处置。而其他 
各种情况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g 卩“危害身心”。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基督徒的婚姻是不可解除的，但在实际上, 
罗马天主教却授与教士们很大的权力，以解除某些曾被认为完全有 
效的婚姻。如果某对果女的结合因违背教会禁规，从一开始就是非 
法的’如近亲结婚或是过早订婚，那么，教会就会认可一种名虽不 
正、但却流行一时的法律程序， g 卩“解除 婚约 ” （a divorce a vinc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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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monii )。 其本意仅仅在于，从未生效的婚姻将永远无效，但实 
际上，这样做却导致了解除婚姻的可能性，而婚姻从理论上来讲是 
不能解除的。布赖斯勋爵曾 说过: “有关婚姻的禁规不仅名目繁多， 
而且错综复杂。因此，无论是岀于政治动机还是出于金钱动机，都 
很容易找到某种理由，宣布几乎每一桩婚姻都是无效的。” ® 

331 在已建立教会的西方国家，教会的教义对世俗立法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教义并没有被立法者们完 
全接受。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们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丈夫可以离弃 
妻子，而妻子也可以离弃丈夫，且不受任何责备。根据康斯坦丁的 
规定，如果妻子与人通奸、配制毒药或为人做淫媒，丈夫即可与之离 
婚; 如果丈夫行凶杀人、配制毒药或亵渎墓地，妻子也可以与他离 
婚。后来，又有一些皇帝在离婚问题上订出一些法律。在这之后， 
查士丁尼废除了以前的法律，对离婚的条件重新做了规定。丈夫可 
在下述情况下遗弃自己的 妻子: 妻子在得知任何反对皇帝的阴谋之 
后不向丈夫报告;与人 通奸; 企图谋害丈夫，或了解任何反对其夫的 
阴谋而不向他 透露; 不顾丈夫的禁令，经常与男人一起欢宴或 沐浴; 
违抗丈夫的意愿，离家外出（自回娘家或丈夫带其外岀则不在此 
列）; 在丈夫不知道或明确禁止的情况下，擅自去看马戏、看戏或去 
竞技场。妻子也可在下述情况下离弃自己的丈 夫：丈 夫从事或参与 
了反对皇帝的 阴谋; 企图谋害妻子，或了解任何反对妻子的阴谋而 
不向她透露;企图引诱妻子与人 通奸; 指责妻子与人通奸，但却未能 
证实这一 指控;纳妾； 在受到妻子、岳父母或有地位的人警告之后， 
332 仍经常到本城中的其他住宅与其他女人同居。即使在基督教帝国 


①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y ii, 434. 



的这部立法中，夫妻任何一方仅在预先通知另一方之后即可任意解 
除婚姻的权利，也没有被正式废除。无论这种离弃行为怎样没有理 
由，它都可以产生使婚姻中止的效力。但是，另据规定，如果没有任 
何符合离婚条件的理由而将婚姻解除，则过失一方应当承受一定的 
处罚。例如，如果妻子离弃丈夫而又没有充足的理由，那么，她就会 
因此而失去其 嫁妆; 如果是丈夫无理遗弃妻子，那么，他就会丧失其 
婚姻赠礼 (donatio propter nuptias) ， 换言之，就必须实际付出他曾发 
誓要付的赠礼。在缔结婚姻时，每个做丈夫的都要交付一份婚前贈 
礼，即 donatio ante (propter) nuptias, 在价值上相当于女方的“多斯” 
(dos )。 在基督教帝国时期，规定男方向女方交付这种赠礼，其主要 
意图是，在女方被无端遗弃时，男方必须在其财产利益上付出实实 
在在的代价。査士丁尼还禁止经由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方式，除非 
男方有性功能障碍，或夫妻中的任何一方想进修道院，或其中一方 
将被囚禁很长一段时间。而在以前，这种经由双方同意的离婚是一 
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后来，查士丁尼甚至下令，经双方同意而 
解除其婚姻者，当被没收其一切财产，并被终生监禁于修道院中。 
不过，査士丁尼的侄子及继承者査士丁二世上台后，废止了其叔父 
关于这种离婚方式的各项禁令。 

在日耳曼诸王的罗马法典中，也保留了男女双 方经由 相互同 
意而离婚的便利。而且，如同在以前的罗马立法中一样，丈夫还可 
以因妻子的某些过错而离弃之。西方各国的统治者，凡是选择古 
代条顿法律体系的，其臣民似乎也都享有同样的离婚便利。例如， 333 
艾特尔伯赫特所做的审判，虽含有基督教的影响，但却显示，婚姻 
可以根据夫妻双方的意愿，甚至根据其中一方的意愿，而予以解 
除’即使是盡格鲁一撒克逊和法兰克的赎罪规则书，在很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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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允许离婚的。根据狄奥多尔的赎罪规则书，丈夫可以离弃与 
人通奸的妻子并再娶，而犯有通奸罪的妻子在经过5年的苦行赎 
罪之后也可以再嫁。但是，如果丈夫与人通奸，妻子则不能因此而 
解除婚姻。如果妻子被人抢走，或是她自己离弃了丈夫，那么，丈 
夫可以再娶另一个女人为妻。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中，丈夫只能在 
5年之后再娶，而且还要得到主教的同意。但是，自査理曼时代 
起，圣经中关于婚姻不可解除的教义便进人了日耳曼各民族的世 
俗立法之中。至公元10世纪，教会的有关规则以及教会法庭在德 
意志完全控制了这一法律分支。在这之前不久，在原来实行罗马 
法的地区，教会实施的新规则已经取代了罗马法的各项规定。 

在离婚的问题上，西方教会在其所能支配的国家内最终取得 
了完全的胜利，而东方教会非但没有左右世俗法律，反受到世俗法 
律的巨大影响。诚然，公元692年举行的特鲁略会议对经由夫妻 
相互同意而达成的离婚做了明确的谴责，伊索里亚王朝的利奥二 
世皇帝本着这一精神，于公元740年取消了协议离婚的合法性，而 
且，到了 9世纪末，禁止协议离婚的规定又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再 
334 未放松过。但是，在世俗法所承认的诸多离婚条件中，除了配偶出 
走且杳无音信这一条外，其他各条都不曾受到过东方教会的质疑。 
曰什曼曾说 过:“ 帝王们关于离婚问题的法令，从未受到教会方面 
的抵制。在有关离婚法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宗教会议或 
任何一个主教，对各国皇帝进行过责备或惩罚，或是强迫他们废除 
已颁布的法令。” © 查士丁尼的法律中所认可的离婚条件以及附带 
的再婚权利，仍得到沿用，只是后来做了某些修订。目前，东方教 


① Zhishman, Das Eherecht der Orientalischen Kirche »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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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允许的附带惩罚的离婚条件包括：叛国，谋害配偶，通奸，足以 
推定构成通奸或相当于通奸的情况，实行堕胎，因夫妻中的一方皈 
依基督教而产生宗教分歧，以及在自己子女的洗礼仪式中担任教 
父或教母。此外还有一些离婚条件是不附带惩罚的， 如：性 功能障 
碍，离家外出且无音信，受到囚禁和奴役，精神失常和低能，承担修 
道义务，以及授任主教。 

教会法中关于婚姻圣事至死方可解除的规定，遭到宗教改革 
派的反对。宗教改革派一致认为，凡有通奸之事发生，即应准予离 
婚，并赋予无辜的一方以再婚的自由。大多数改革派还认为，蓄意 
遗弃配偶应成为解除婚姻的第二个合法理由。这种意见所依据的 
是圣保罗的格言，即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结婚后，如后者离去，则基 
督徒“不必拘束”。只是路德又将“离去”这一条扩展为不含宗教动 
机的蓄意遗弃行为。这位宗教改革者认为，世俗当局还可根据其 335 
他一些强有力的理由准予人们离婚。他还坚持认为，拒绝与配偶 
过性生活，也应成为离婚的充足理由。还有一些改革者比路德走 
得更远。阿维尼翁的兰贝尔认为，如果妻子因屡遭丈夫无端虐待 
而出走，则此事应被视为丈夫遗弃妻子，而不是妻子离弃丈夫。梅 
兰希顿也认为，如果妻子受到虐待，就应当准予其离婚。宗教改革 
者的这些观点，对德国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各国的新教立法者，都产 
生了持久的影响。在1684年由克里斯蒂安五世颁布的丹麦法典 
中，长达3年以上的遗弃行为，性功能障碍，以及曾向对方隐瞒并 
传染给对方麻风病，都被当作离婚的充足理由提了出来。 17 34年 
的瑞典法典规定，夫妻中的一方出走后，法官要在其辖区各教堂发 
布通知，令出走者在一年零一夜之内回到家中。如出走者到期未 
予理睬此通知，法官则可以蓄意遗弃为由，准予离婚。此外，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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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且无音信，以及有意隐瞒身体功能之障碍或不可治愈的传染 
病，也可成为判决离婚的根据。 


就整体而言，英国新教的创立者要比其海峡对岸的兄弟保守 
一些。不过，他们也都允许丈夫抛弃不忠贞的妻子，另娶新人。对 
于受到同样冒犯的妻子,舆论似乎也允许其拥有类似的特权，虽然 
336 新教中也有人在这方面并非如此开通。早在宗教改革初期，有人 
就在筹划修订教会法典，而离婚法则受到特别的关注。为此目的，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曾任命一些著名教士组成一个委员会。这 
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个详尽的报告，称为“立法改革”。在这份报告 
中，他们建议废除“食宿分居”。这种分居制度当年曾是教会的一 
项创新，但到了 16世纪，几乎遭到英国所有改革者的反对。报告 
提出，在发生通奸、遗弃、虐待的情况下，以及在丈夫多年不归因而 


可被认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以及在夫妻之间极度仇视并无法修 

好的情况下，应允许其离婚，并给予无辜的一方以再婚的自由，以 

此取代“食宿分居”。但是，整个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其中的一 

个原因在于爱德华国王的早逝。不过，这一计划所体现的原则却 

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早在1548年，即上面说的那个委员会尚未完 

成其报告之时，这一新的原则已在著名的诺桑普顿勋爵案中有所 

体现。当时，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该勋爵的第二次婚姻为有效 

婚姻。在伊丽莎白时期，这一裁决似乎一直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到了 1602年，法庭在福尔贾姆案中裁定，判决分居之后的再 

婚是无效的。杰弗里森曾说过，在教会的旧法恢复之后，“我们的 

先人曾在空前苛刻和狄隘的婚姻法治理下，生活了数代之久。合 

法婚姻的退路均被关闭了，只留下一个例外，这就是死亡。宗教改 

革在冲破婚姻的人为障碍的同时，也以一些虚构的理由打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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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婚姻的机制。从此以后，即使一个人发誓说自己是妻子的远亲， 337 
或是说自己年轻时曾爱过妻子的妹妹，或者说自己婚前曾是妻子 
某一宗教近亲的教父，他也不能从婚姻束缚中脱身。”① 

17世纪后期，英国兴起一种新的做法，使得离婚法的苛刻性 
略有减缓。当时，仅凭司法当局的裁决仍不能对有效婚姻予以解 
除，但议会的专门法案则可使之解除。不过，议会批准的离婚只给 
予因通奸案而要求离婚的人 ：一种 是给做丈夫的，其自身行为无 
过，且在此之前已获准实行“食宿分 居”； 另一种是给做妻子的，但 
此种情况只限于重大案情，诸如丈夫与女方亲属发生乱伦性质的 
通奸。而且，这种由议会批准的离婚只是有钱人才能得到的。得 
到这种离婚需支付三笔钱，即法律诉讼费、教会裁决费和立法程序 
费，有时要花费数千英镑。事实上，直至1857年（包括这一年在 
内），议会通过的离婚提案只有317 件； 而直至1801年，也就是说， 
在议会批准离婚这一做法已实施130年之后，才有第 一 位已婚妇 
女以这种方式获准离婚。 

在 185 7 年的民事离婚法中，婚姻不可解除这一法律原则终被 
废弃。不过，这是在克服重重阻力之后才获得的。当时，为行使这 
一司法权，特别成立了一个新的法庭， g 卩“离婚与婚姻诉讼法 庭”。 
原来由3次审理所构成的既费时又费钱的程序，现已由这一法庭 
所进行的一次性审理所取代。教会法庭在有关婚姻诉讼中的一切 
权力，以及授予离婚权的权力，都被賦予这个法庭。不过，这种离 338 
婚只能授予两 种人： 一种是其妻已犯有通奸罪的丈夫；另一种是其 
丈夫犯有乱伦、重婚、强奸、鸡奸、兽奸等罪，或是犯有虐待或无端 


① Jeaffreson ，Brides and Bridals , ii.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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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妻子两年以上罪行的妻子。这里，“虐待”被界定为“对人的生 
命、肢体或身心健康产生危险，或使人们对这种危险产生合理恐惧 
的行为”。 ® 自从1873年的法院组织法实施以来，原来转给“离婚 
与婚姻诉讼法庭”的婚姻事务司法权又被转给高等法院所属的遗 
嘱认证及离婚法庭，但准予离婚的依据仍保留下来，未做任何改 
变。1857年的婚姻诉讼法并未扩及到爱尔兰。在那里，完全性的 
离婚仍旧只能通过议会法案才能获得。在苏格兰，早在同罗马教 
会断绝关系后不久，法庭即已开始准许人们离婚。至于准许离婚 
的依据，在1573年的一项法令中，除了保留夫妻一方有通奸行为 
这一条之外，又增加了遗弃一条。 


在欧洲大陆，18世纪兴起的个人自由及天赋人权等哲学新观 
念，也为离婚立法的更加开明化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如果说婚姻 
是经男女双方同意而达成的一种契约，那么，只要双方愿意废止这 
一契约，婚姻也就应当是可以解除的。在普鲁士，1749年的《弗里 
德里希民法草案 》 （Project des Corporis Juris Fridericictni ) 规 
定，“基于理性和国家宪法”，已婚男女经双方同意之后，即可要求 
解除其婚姻。不过，离婚的过程是很缓慢的。首先,法庭要尽力劝 
解提出离婚的双方和好，必要的话，还要请牧师对他们进行适当的 
339 劝诫。如果这些步骤均告无效的话，则会让他们分居一年。但是， 
一年过后，如果他们还坚持离婚的请求，而且他们之间已不存在和 
好的希望，那么，其婚姻即可予以解除。 © 这一《草案》终未成为法 
律。但实际上，只要夫妻双方共同提出离婚，弗里德里希二世岀于 


① Earl of Halsbury, Laws of England, xvi. 473 sq. 

② Project des Corporis Juris Fridericiani » i. 2 ， 3. 1. 35 ，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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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之仁慈，总是会予以批准的。普鲁士 1794年的《国法》 
( Landrecht ) 规定，只要夫妻双方同意离婚，而且他们又没有孩子， 


其离婚要求亦无轻率、仓促或强制之嫌疑，即可准予其离婚。如果 
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夫妻间存在深刻而强烈的厌恶，已无和好 
的希望，因而这粧婚姻已不能完成其目的，那么，他也有权解除这 


一婚姻。这一法典中还包含了可判决离婚的其他很多依据，诸如 


可导致通奸推定的不正常的亲密关系，对婚姻生活的顽固拒绝，不 
能履行婚姻之责（即使是在婚后才出现这种情况），使人产生反感 
和恐惧的其他一些不可治愈的身体缺陷 ，一 年之内无望治愈的精 
神错乱，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谋害企图或对另一方的名誉和人身 
自由的粗暴的、非法的损害，脾气不合，经常吵架，以至对生命或健 
康造成威胁，夫妻一方犯有可耻的罪行并已被监禁，夫妻一方诬陷 
另一方犯有此类罪行，以及改变宗教。 

在法国，新思想导致了 1792年9月20日离婚法的产生。在 
此以前，法国实行的是罗马的教会法，不准许解除婚姻关系，而 
只准许实行分居。这部新的法律在序言中指出，婚姻仅仅是一种 
民事契约，它还指出：夫妻得以顺利离婚，乃是个人自由权的自 340 
然 结果； 如果婚约一经订立即不得解除的话，人们就会失去其个 
人自由权。新法规定，只要夫妻双方都愿意，甚至只要其中一方 
以脾气不合为由提出要求，即可准予离婚。办理离婚只需要很短 
一段时间，不过也还需要面对家庭会议的调解。提出离婚，还可 
依据以下一些理由 ，如： 精神失常，受到人身或名誉的处罚，遗 
弃配偶至少两年时间，离家外出且无音信至少5年时间，以及违 
法移居国外。在引进离婚制度之后，分居制度就被废除了。人们 
期待在离婚问题上的这一改革能带来很多的好处。有人说，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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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建立离婚制度，正是为了将“宝贵的安宁和温馨的情感”保 
留在婚姻之中。®婚姻不再是一种伽锁，而是“公民应对祖国履 
行的一种职责。……离婚是婚姻的守护神，……夫妻间得以自由 
地分手，只是意味着夫妻关系更为协调。”②新法一出，当然颇 
受人们的 欢迎。 在新法实行后的第6年，巴黎地区的离婚数量即 
已超过结婚数量。 

又过了 6年，即在1804年，1792年的离婚法即为拿破仑的《法 
兰西民法典》中的新条款所替代。离婚又变得困难了。光是脾气秉 
性的不合，已不再被认可为离婚的一项理由。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 
的话，其婚姻还是可以解除的，但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如： 男方必 
须年满25岁，女方必须年满21岁；双方结婚时间须在两年以上，20 
341 年以下，且妻子的年龄不得超过45岁；必须得到双方父母或其他长 
辈亲属的 同意; 夫妻双方坚决要求离婚，则必须充分证明“他们的共 
同生活对双方来说都已不堪忍受，而且他们之间有绝对的理由要离 
婚。” ® 妻子如果对丈夫不忠，丈夫即可获准离婚；而如果丈夫对妻子 
不忠，则只有“当他把其情妇带回家来共同居住时，，，妻子才能获准 
离婚。④判决离婚的其他依据还有 :暴行 （洛克尔将其界定为“所有 
可危及人的生命的一切行为、凶杀企图、露骨的 伤害” ( S )) 、虐待 (“ 性 
质较轻、虽不致危及生命、但使人无法忍受的 折磨” 或严重侮辱 


① Taine ，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iit. 102. 

② Mortimer-Ternaux,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792—1794, i v . 408. 

③ Code civil des Francais , art. 233. 

④ Ibid. art. 229 sq. 

⑤ Locre, quoted by Kelly-Bodington, French Law of Marriage , Marriage Contracts 
and Divorce , p. 122. 

⑥ Ibid.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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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对方荣誉或名声的行为、文字或言辞 ”®) ，以及受到名誉扫地 
的惩罚等等。分居制度重被采用。这种分居也是依照离婚的条件 
而获得的，只是不能经由双方同意而获准。实施分居已满3年之 
后，被告一方可提出离婚，除非分居的原因在于女方与人通奸。在 
1816年的复辟活动中，法国废除了离婚制度。但是，1884年的法律 
再次颁布了离婚的法规，这些法规在后来的法律中又有所简化。拿 
破仑法典中的离婚法再次被采用，但做了一些重要的修订。协议离 
婚被取消了。只要丈夫与人通奸，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准离 
婚。而比利时的法典则没有进行此类修订。 

在19世纪，离婚在一些罗马天主教国家也取得了合法的地342 
位。即使是天主教徒之间的婚姻，也可以解除。在德国，自个人地 
位法于1876年生效后，获准离婚的可能性便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而在此之前，巴伐利亚只承认分居制度，符腾堡和萨克森则是实行 
一地两法：天主教徒用一个法，新教徒用一个法。匈牙利从前也是 
这种情况，奥地利现在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非天主教徒 
才能获准离婚。而根据1894年的一项法律，匈牙利已賦予其所有 
公民以离婚权。就在同一年，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也引入了离婚 
制度。哥斯达黎加更是在早几年已这样做了。在美国的各州中， 
只有南卡罗来纳一州不准离婚。其实，该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居 
民比其他各州都少，因此这一情况也就更显突出。在当代世界上 
的新教社会中，不准离婚的，只有南卡罗来纳一地。 

前面，我们考察了离婚的历史。现在，让我们对欧美各国现行 343 


① Ibid.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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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允许离婚的主要依据，做一个简短的考察。不过，由于有关 
离婚的立法变动很大，因此，尽管我们这里谈的情况都取自我所能 
够得到的最新资料，但几年下来，有些情况也可能已经过时了。 

离婚的最普遍依据，就是夫妻中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各种形 
式的冒犯。被冒犯的一方有权提出离婚。在这方面，夫妻双方一 
般都处于平等地位，但也有某些例外情况。在各国的法律中，妻子 
一方的任何通奸行为都足以构成解除婚姻的 理由； 而在有些国家， 
丈夫一方的通奸行为则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赋予妻子以提出离 
婚的权利。我们在前面已谈到过英国和比利时在这方面的法律， 
后者的法律即保留了拿破仑法典中的这一规定。不过，在比利时， 
丈夫方面的通奸行为，只要引起公众的义愤，事实上即被视为一种 
“严重侮辱”，妻子可以据此提岀离婚。在维多利亚，如果做丈夫的 
在家与人通奸，或屡次与人通奸，或情节恶劣，则其妻子可获准离 
婚。在美国的某些州，妻子一方在提出离婚时，必须提供其丈夫与 
人姘居的证据。在得克萨斯州，“妻子一方被捉奸后”，丈夫即可获 
准与之解除婚姻，而“丈夫一方抛弃妻子并与另一女人姘居后”，妻 
子才获准与丈夫离婚。®在肯塔基州，丈夫只有在与人姘居6个 
月后，妻子才能获准与之 离婚； 而在妻子方面，则不仅是通奸行为， 
而且即便“她有某些被认为不道德的调情行为，那么，无须提供通 
奸行为的实际证据”，做丈夫的即可与之离婚。 ® 在路易斯安那 
344 州，丈夫须有公开姘居或在家中纳妾的行为，妻子才能与之离婚。 
在希腊，査士丁尼法律中所确立的离婚依据仍然有效，只是做了某 


① Bishop, Neiv Commentaries on Marriage, Divorce, and Separation , i. 623. 

② Reports on the Larv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ii. 157. Bishop, op. cit. i. 

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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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修订。在那里，如果丈夫不顾亲属的多次警告，仍在家中或在城 
里另一处所与人通奸，或同有夫之妇通奸，其婚姻即可解除。在有 
些国家的法律中，重婚或鸡奸也被作为离婚的一项依据特别提出。 
在塞尔维亚，不仅发生查有实据的通奸行为可判离婚，而且，如果 
妻子未经丈夫同意而与别的男人去了浴场、酒店或其他可疑之处， 
或是夜不归宿，如果丈夫将陌生女人带回家来或养在别处，其婚姻 
也可予以解除。如果丈夫控告妻子有不贞行为但又不能证明这一 


指控，或使无辜的、善良的妻子名誉扫地，妻子也可以有充足的理 


由提出离婚。 

在有些法律中，特别是在新教的法律中，常见的离婚依据还有 
遗弃行为，或称“蓄意”遗弃或“没有正当理由”的遗弃。在德国，以 
及在奥地利的非天主教徒中，“遗弃”期限至少要有1 年； 在瑞士、 
瑞典和挪威，要 两年； 在丹麦、葡萄牙、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要 
3年；在苏格兰，要4 年； 在荷兰和新西兰，要5 年； 在塞尔维亚，根345 
据教会法，则要7年。在美国，如果夫妻中的一方遗弃另一方而没 
有正当的理由，各州的法院都会准予“离 婚”。 这种“ 离婚” 通常都 
是“绝对”的，但有时则是“食宿分居”式的，有时则是由法院自己在 
这二者中选择其一。至于“遗弃”的期限，在15个州中是1年，在 
11个州中是两年，在12个州中是3年，在3个州中是5年，而在 
亚利桑那州则只有6个月。在有些国家，只有在法院让遗弃者收 
回成命而未被理踩时，离婚才被获准。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法 
国、比利时和罗马尼亚这样一些国家，尽管法律并没有明确地把遗 
弃作为离婚的一项依据，但遗弃却可被视为一种“严重 侮辱” ，而据 346 
此也是可以判定离婚的。在俄国的法典中，出走5年被作为判定 
离婚的一项依据。葡萄牙1910年的法律规定，弃家出走4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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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出走者不给家中捎去任何有关自己的音讯，即构成离婚的合 
法理由。瑞典1915年的法律是以离家出走3年且无音信作为判 
决离婚的依据。 

很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如夫妻中的一方企图谋害另一方的 
性命，则另一方有权获准离婚。丹麦的法律规定，危及生命的严重 
伤害可构成解除婚姻的一项理由。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律中，这 


类依据则是包括在一些较大的名目之下。在允许离婚的大多数国 

家中，虐待行为均是离婚的一项充足理由。拿破仑法典中有关暴 

行、虐待或严重侮辱的条款，至今仍保留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民法典 

中，而且还写进了罗马尼亚的法律之中。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有 

人对这些术语的界定。关于严重侮辱，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即这 

347 种冒犯行为不一定是公开性的，即便是夫妻一方在给另一方的书 

信中进行侮辱，也可以构成离婚的依据。法院认为自己有权决定 

对这一术语的解释。严重侮辱可包括随意或蓄意拒绝完成婚姻行 

为，传播性病，拒不履行结婚的宗教仪式，以及酗酒成性。在德国， 

“严重虐待”只是离婚的一条“相关”依据，也就是说，究竟是否应当 

准予离婚，要视具体情况，由法庭决定。这种冒犯行为被认为是严 

重违背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规定，如有严重违背婚姻义务的行 

为或不名誉、不道德的行为，使婚姻关系受到损害，并使无辜一方 

感到婚姻关系实难维系，则这些行为可被作为离婚的相关依据予 

以提出。在这方面，瑞士的法律所用的词是虐待和严重侮辱，奥地 

利法律用的是经常性的严重虐待行为，匈牙利法律用的是危及身 

体的虐待行为，挪威法律用的是对配偶身体的伤害以及其他有损 

身体健康的冒犯行为，瑞典法律用的是严重虐待，葡萄牙法律用的 

是虐待，新南威尔士法律用的是制造严重人身伤害之企图和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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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人身伤害，维多利亚法律用的是暴力性人身伤害。在美国的 
绝大多数州里，法庭可以虐待为依据判决离婚或分居。虐待的必348 
要程度被定为危及生命、肢体或健康的实际发生的、经常性的暴力 
行为，或是对这种危险的合理觉察。不过，有些地方（如佛罗里达） 
的司法机构在此基础.上又加了几条，诸 如：对 人的尊严的无法容忍 
的侵犯，当众诬陷配偶有通奸行为，习惯性的仇视行为，以及暴烈 
的脾气秉性。 

离婚还有一个极为常见的因由，就是夫妻中的一方因犯罪而 
受到处罚。法国现行的法律所提的是人身处罚和名誉处罚，也就 
是说，既包括对人身的囚禁，也包括对名誉的羞辱。而比利时法律 
则保留了拿破仑法典中的规定，将处罚只限为对名誉的羞辱。不 
过，这一提法在刑法中已被“犯罪”一词所替代。俄国的法律规定， 
若受到剥夺公民权或流放西伯利亚的处罚，即可构成离婚的理由。 
瑞典法律规定的是3年苦役的刑罚，不过法院也有权将6个月以 
上的苦役定为离婚的依据。挪威法律规定的是3年的监禁，荷兰 
法律规定的是4年的监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法律定的是5年监_ 
禁，丹麦法律定的是7年苦役的刑罚，塞尔维亚法律定的是7年以 
上的监禁或苦役。在美国的大部分州里，如夫妻中的一方犯有重 
罪，被判终生监禁或多年徒刑，或负罪潜逃，则法庭即会准许这对 
夫妻离婚。葡萄牙法律规定，犯有谋杀、强奸、抢劫等罪或做出有 
违道德的逆行，则构成离婚的依据。瑞士法律定的是可耻罪恶或 
可耻行为。德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没有用“处罚”或“犯罪，’的字样， 
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那样，它是将可耻行为或不道德行为 
都定为离婚的“相关”依据。 

有些国家的法律还将其他一些冒犯行为也定为离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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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 49 个辖区中，有22个辖区规定，丈夫如有养活妻子的能 


力但却在一定的时间内拒不抚养妻子，则可判其 离婚； 有38个辖 


区规定，夫妻中有一方长期酗酒且确有证据，则可判其离婚，但其 

B 对“长期”的界定则有所不同。在瑞典，也有因酗酒而被判离婚的 

极端案例。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新西兰，丈夫如长期酗酒、 

虐待妻子或不抚养妻子而离家出走，或者说，做妻子的如不尽其家 

庭职责，则会被作为离婚的依据。在得克萨斯，如果丈夫整日在外 

游荡，不务正业，则妻子可获准离婚。在北卡罗来纳，如果妻子有 

12个月拒绝同丈夫过性生活，且又没有充分的理由，则做丈夫的 

可获准离婚。在德国的帝国法典颁布之前，德国很多地方的法律 

都把拒绝过性生活作为离婚的一项 依据； 而在帝国法典中，这一条 

虽然没有被专门提到，但据认为也包括在离婚的“相关，，依据之中。 

在英格兰，如果妻子执意拒绝丈夫的拥抱，那么，仅凭 这一条 ，还不 

能成为解除婚姻的 依据； 但是，如果妻子拒绝接受调査的话，法庭 

就会认定她有性功能障碍，当然法庭也反对丈夫在此事上过分强 

迫的做法。同样，如果丈夫婚后拒不圆房，法庭也会认定这种态度 

是出于其性功能障碍，并会据此而解除其婚姻。葡萄牙的法律特 

别将嗜赌成性作为解除婚姻的一项依据。在挪威，如果夫妻中的 

一方对子女有虐待行为或该受惩罚的行为，另一方则可获准离婚。 

匈牙利的提法是，教唆子女从事不道德的或犯罪的行为。新西兰 

的提法是，夫妻一方谋害或企图谋害子女。 

351 此外，还有一些情况也被认可为离婚的依据。这些情况可能 

涉及夫妻一方的某种不是，也可能并不涉及谁的不是，但无论如 

何，却使婚姻成为另一方的一个负担。挪威、丹麦、芬兰和俄国的 

法律都特别提到，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在结婚时或结婚后存在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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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而另一方却不知情，此情况则构成离婚的依据。在英格 
兰，这一情况很早以来就是宣布婚姻无效的一条理由。在美国，遇 
到身体功能障碍且无法治愈的情况，而且原告方对被告方的这一 
情况又不知情的话，法院一般都会准予离婚。还有一些与此类似 


的情况，也被定为离婚的依据。在这方面，挪威定的是癫痫、麻风 


病和性病。丹麦定的是已由一方传染给另一方的麻风病。芬兰定 
的是“不可治愈的传染病”。瑞典定的是使婚姻另一方受到威胁的 
性传染病。葡萄牙的法律提的是不可治愈的传染病或任何致使性 
心理失常的疾病。在美国的肯塔基州，如婚姻的一方患有令人生 
厌的疾病，则无论是结婚时有所隐瞒，还是结婚后才染上此疾，其 
婚姻都可被解除。在挪威和丹麦，如果婚姻中的一方在结婚时或 
结婚前患有精神病，而对方则不知情，那么，其婚姻也可被解除。 
在挪威、瑞典、德国、瑞士和葡萄牙，如果婚姻中的一方患精神病 3 352 


年后，被宣告此病不可治愈或治愈希望不大，则另一方可获准离 

婚。而在美国的犹他州，则要等到5年之后仍无望治愈，才能离 
婚。 

在塞尔维亚，如果婚姻中的一方背弃基督教信仰，另一方即可 
获准离婚。而根据尼卡诺尔主教对于教会法的解释，即使是从东 
正教会转人基督教的另一教派，也可构成离婚的依据。在奥地利 
的非天主教徒中，在经过一次乃至数次分居之后，如果夫妻之间仍 
存在“无法克服的厌恶之感”，则其婚姻可被解除。即使这种厌恶 
感只是单方的，但只要夫妻双方都申请离婚，那么，这种厌恶感也 
会被认可为离婚的充分 理由。 瑞士的法律中有一规定，其大意是 
说，如有某些情况严重影响婚姻关系的维系，那么，即使没有任何 
特定的离婚理由，婚姻关系也可以得到解除。在美国的艾奥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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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法庭如认为一对夫妻已无可能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会准许 
其离婚。在华盛顿州，法庭有很大权限，可酌情准予人们离婚。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经由双方同意的离婚在历史上曾有过 
几次反 复：在 罗马帝国时期，即使在基督教传入后，这种离婚也还 
是被允许的，但宗教改革派却对此不予认可；而后，这种离婚方式 
作为一种法律实践被再度引人到法国1792年的法律中和普鲁士 
1794年的法典中，虽然后者对此附加了一些重要限制。但是，到 
19世纪初，又出现了回潮。现在，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在法 
律上承认协议离婚，在协议离婚之前先有过法律判决的分居除外。 
在比利时和罗马尼亚，虽然可以实行协议离婚，但这种离婚方式仍 
受到旧时的拿破仑法典所设的种种限制，因此实际上是很少见到 
的。据说，在罗马尼亚，每100例离婚中，只有一例是协议离婚。 
在奥地利，只有犹太人可以实行协议离婚，其他公民则不可以。在 
葡萄牙，一对夫妻在经由相互同意而实行事实上的分居之后10 
年，才会获准离婚。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以及其他一两个州中，有 
这样一条 规定： 夫妻自愿实行分居后5年，法庭可解除其婚姻关 
系。对于这条规定的解释是“其分居必须是经由相互同意的”。 ® 
在挪威和危地马拉，一对夫妻在依照分居判决实行分居1年之后， 
经共同申请，其婚姻可被解除，而分居判决亦需双方同意方可获 
354 得。瑞典、希腊、哥斯达黎加等国的法律也允许实行协议离婚。应 
夫妻一方的申请所实现的判决分居，也可转为离婚。其间隔，在哥 
斯达黎加和希腊为两年，如同在挪威 一样； 而在瑞典则为1年。在 
俄国新颁布的《苏维埃婚姻家庭法》中，离婚则无需此类手续。事 


① Bishop ，Nevu Commentaries on Marriage , Divorce ， and Separation , i. 752. 



实上，这部法律比法国1792年的那部法律走得更远。它只是简单 
地 规定： “离婚的依据，既可以是夫妻双方的协议，也可以是其中一 
方的意愿。”解除婚姻的要求，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只 
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要求还必须再转为书面形式离婚的 
要求将由地方法官裁定。这一裁定过程是公开进行的，无须陪审 
推事参加。没有迹象表明，申请离婚者必须陈述其提出离婚的依 
据。 

在各国的法律中，凡是准许离婚的，大多也准许实行判决分 
居。这种分居既有终生的，也有一定限期的，还有无限期的。判决 
分居含有这样一层意 思：任 何一方只有在对方去世之后，或通过离 
婚手续解除婚姻之后，方可再婚。在法国，判决分居曾被1792年 
的法律所废除，又为拿破仑法典所恢复。1816年禁止离婚后，判 
决分居自然保留下来。自 188 4 年以来，判决分居一直与离婚并 
存。在德国，1875年的个人地位法宣布禁止判决分居，而且对新 
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一视同仁。在这之前，普鲁士也是禁止实行判 
决分居的。不过，在罗马天主教一方的压力下，1896年通过、1900 
年生效的法律采行了一种与判决分居极为相似的制度，叫做“解除 
夫妻间的同居关系”。在瑞士，由于反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判决分 355 
居制度于1874年被废除，但1910年的法律再度允许实行判决分 
居。在比利时、荷兰、英格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匈牙利、 
希腊和葡萄牙，在美国的24个州中，以及在允许离婚的所有中美 
洲国家，离婚制度与判决分居制度是并存的。奥地利的法律对非 


① Soviet Law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 87 sq. (in Comtemporary Re¬ 
view ,cxvii.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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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徒既判予离婚，也判予分居，但对天主教徒则只判予分居。 
俄国的法律对于东正教会的成员，只判予离婚，不判予分居。在塞 
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和美国的很多州中，只有离婚制度。 
但在塞尔维亚，有过错的一方离婚后是不能再婚的。如果双方都 
有过错，则双方都不得再婚。 

在同时实行离婚和判决分居这两种制度的某些国家中，人们 

并非总是可以任选其一，因为离婚的依据与分居的依据是有所不 

同的。例如，在比利时，经由双方同意的离婚虽然不是一件易事， 

但还是允许的，而经由双方同意的分居则是被禁止的。在荷兰，情 

况刚好 相反： 协议离婚是被禁止的，而协议分居则是被允许的。在 

英格兰，夫妻中的一方可以通奸、虐待或无故遭遗弃达两年以上为 

356 由，请求判决分居。在苏格兰，请求判决分居的依据则只是通奸或 

虐待。在挪威，夫妻双方经调解后，如果仍坚持分居，其要求则可 

被准予。此外，在下列情况下，还可依夫妻一方的要求，判以 分居： 

另一方未履行抚养义务或婚姻中的其他义务，酗酒，生活糜烂，已 

被剥夺公民权，或夫妻双方严重不和，无法继续在一起生活。1915 

年的瑞典法律中，也包含有与此非常类似的一些条款，但是对于单 

方面提出的分居要求，则允许法庭视具体情况予以拒绝。另一方 

面，在德国的法律制度下，凭借不足以构成离婚理由的依据，也不 

能得到判决分居；而夫妻中凡是有权申请分居的一方，也都可以申 

请判决离婚。这样看来，分居之用意，并不尽如英格兰的法律所体 

现的那样，是对较小的过错所做的一种较轻的处理，而是作为离婚 

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以使起诉人在不完全断绝婚姻关系的情况下， 

获得完全的解脱。法国、瑞士、葡萄牙、匈牙利、希腊以及美国的很 

多州，也采行了这样的制度，同时也都开了这样一个 口子： 已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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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者，即有理由要求离婚。 


判决分居往往都可以转为离婚。在兼有离婚制度和分居制度 
的大多数国家中，离婚都被视为正常的补救方式，而分居制度则是 
立法者们勉强做出的一种安排。凡是在以同样的理由既可以得到357 
离婚也可以得到分居的地方，都没有理由不让分居转为离婚。比 
利时法律也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允许被告方在分居3年之后申请 
离婚，除非分居的原因是妻子一方与人通奸。根据法国的现行法 
律，不论分居的原因何在，分居3年后，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在任何 
情况下均可申请离婚。在有些国家中，判决分居在执行两年或一 
年后即可应任何一方的申请转为离婚。至于在德国，则是在分居 
后任何时间都可申请离婚。在挪威，夫妻在连续分居3年之后可 
获准离婚，即使他们当初并不曾得到分居的判决。瑞典也有类似 
的法律规定。不过，如果夫妻中只有一方希望解除婚姻的话，此事 
则要由法庭全权决定。 

在目前仍旧禁止离婚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中，实行判决分居所 
依据的因由同其他国家准许离婚的因由相比，虽然往往要多一些， 
但大体上是十分相似的。判决分居的主要因由是通奸，但根据有 
些国家的法律，丈夫与人通奸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构成分居 
的充足理由。在意大利，只有当丈夫在家蓄妾或在其他什么地方 
“公开”蓄妾时，或通奸情节已构成对妻子的严重侮辱时，做妻子的 
才能同其不忠的丈夫分居。在西班牙，只有当丈夫的通奸之事已358 
经引起公众愤慨而且他又已经将妻子完全遗弃时，或是当他在家 
中又收留另一个女人时，妻子才能获准分居。在墨西哥，只有当丈 
夫在家与人通奸，连续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其行为已引起公众愤 
慨，对妻子进行了侮辱，或是其同谋者以粗暴的言行对待这家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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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时，妻子才能获准分居。葡萄牙是在1910年通过法律引进离婚 
制度的。在此之前，丈夫与人通奸本身，还不足以构成夫妻分居的 
理由，要分居还要有以下条 件：已 引起公众愤慨，兼有对妻子的完 
全遗弃，或是在家中收养情妇_。在意大利、奥地利、墨西哥以及某 
些南美 崮家的 法律中，遗弃也被定为分居的一个依据。在这些国 
家，以及在西班牙和原来的葡萄牙，分居的依据还有严重虐待或侮 
辱。夫妻一方已被判处刑罚是判决分居的另一个依据。在意大 

359利，如果做丈夫的不修理自家的住宅，或者说，不以与自己财力相 
符的方式修理自家的住宅，妻子就可以申请法庭判决离婚。在西 
班牙，如果丈夫逼迫妻子改变宗教信仰，或是想让妻子去卖淫，妻 
子则可要求分居。此外，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极力放纵或默许儿子 
做坏事、女儿去卖淫，法庭也会判其分居。同样，在墨西哥和一些 
南美国家的法律中，试图让妻女卖淫或放纵儿子做坏事，也被认作 
判处夫妻分居的依据。在这些国家里，有的还把夫妻一方唆使另 
一方犯罪、嗜赌或酗酒，也定为判处分居的依据。意大利和奥地利 
的法律均允许协议分居，而墨西哥和巴西则是规定在结婚两年以 
后，才可以实行协议分居。 

360 在西方文明诸国，以及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婚姻的解除将会 

导致一定的经济后果。 M . 罗甘曾经说 过：“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 
律，夫妻在离婚之后，亦即婚姻关系终止之后，要遵循婚姻制度中 
的有关规定，即依照法律规定或一般习惯，对其财产进行分割。 ”0) 
在德国，丈夫对于妻子的非特有财产，是拥有管理权和使用权的。 
但是，如果婚姻解体，则无论夫妻谁对谁错，丈夫都会失去这一权 


① Roguin ，Traite de droit civil compare. Le mariage^ p. 358, 



利。不过，无辜一方可要求有过一方归还婚姻期间以及婚姻筹备 
期间所送的全部礼物。在法国，夫妻被判离婚后，有过失的一方即 
会失去其根据婚约或在婚后生活中从对方得到的一切 利益； 而要 
求离婚的一方则可保留所有这些利益，虽然这些利益按原规定是 
属于双方的，而且事实上也不曾分过。在英格兰，如果法庭是依据 
妻子一方与人通奸的事实而宣判某对夫妻离婚或分居的，而妻子 361 
又有一定的财产，那么，无论这财产是她个人所有的还是得自于他 
人的，法庭都会为了无辜一方以及其共同子女的利益，对这些财产 
进行分割处理。 

根据各国有关离婚的现代法律，夫妻中有过失的一方似乎都 
要为无辜的一方提供一笔抚养费，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在 
英格兰，法庭在做岀一项离婚裁决时，会根据女方的经济状况、男 
方的经济能力以及双方的所作所为，让丈夫给妻子提供一笔钱，或 
是一次性付给，或是在妻子有生之年逐年支付。至于无辜的妻子 
可以从夫妻的共同财产中得到多大的份额，并没有一定的规定。 
不过，通常的做法是分得1/3的财产。至于妻子一方犯有通奸罪， 
虽没有规定不让她申领抚养费，但实际上是不会允许她这样 做的； 
不过，如果她确实无力养活自己，又没有人可依靠，那么，法庭就可 
能会要求丈夫给她提供一小笔抚养费，以免她饿死街头。根据法 
国的法律，如果无辜一方没有经济来源或者说经济来源不足以维 
持生计，那么，有过失的一方就要付给其一笔抚养费，其数额不超 
过其总收人的1/3。不过，一旦不再有此必要时，这笔抚养费还可 
以追回。在德国，一对夫妻被判离婚或分居之后，如果过失被判定 
完全在丈夫一方，妻子又无法维持生计，丈夫必须给妻子提供一笔 
与妻子生活状况相适应的抚 养费； 而如果过失被判定完全在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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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而丈夫又无力养活自己的话，她也必须给丈夫提供一笔与丈 
362夫生活状况相符的抚养费。不过，在有权得到抚养费的一方再婚 
之后，另一方便没有义务再给抚养费了。根据奥地利的法律，无辜 
一方可向有过一方索要抚养费。假如夫妻双方都有过错，则法庭 
会根据情况，要求男方给女方一笔抚养费。在匈牙利，如果法庭是 
出于女方的利益而判离婚的，则女方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抚 养费； 
而丈夫则不享有类似的权利。 


夫妻双方谁有过谁无过的问题，还会影响到对子女的处置。 


但一般来说，这方面的决定权主要还掌握在法庭手里。在法国，法 

庭一般都是将子女的监护权判给胜诉的一方，但有时，法庭为了子 

女的利益，并根据家属或检察官的请求，也会将所有子女或部分子 

女的监护权判给另一方或第三方。不过，无论情况如何，离婚夫妻 

双方必须共同承担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根据德国的法律，如 

果过失被判定完全在夫妻双方中的某人身上，对子女的监护权和 

照顾则属于无辜的 一方； 如果双方都被判有过，女方则享有对女儿 

和不满6岁男儿的监护权，6岁以上的男孩交由男方监护。不过， 

363 为了子女的利益，如需要对一般规定做某些修改时，法庭也会做出 

不同的判决。夫妻双方抚养子女的义务并不因夫妻离异而改变。 

如果抚养子女的义务判归丈夫一方，而抚养费又不能由子女们自 

己的收人来提供，那么，妻子一方也必须从其收人与所得中交出一 

定份额。在英格兰，法庭在子女处置的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决定权。 

法庭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子女的利益。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如果 

法庭认为，将子女的监护权交给其父母中有过失的一方并不会在 

道德上对子女造成损害，那么法庭也会将监护权授予有过失的丈 

夫，甚至还可能授予有过失的妻子。不过，这后一种情况是极为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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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很长时间以来，法庭一直认为，子女长到16岁之后，法庭对 
他们的处置就没有裁决权了。但是，上诉法院在1894年提出，在 
子女年满21岁之前，离婚法庭都可就其监护、抚养和教育问题做 
出裁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法庭鼓励离婚夫妇就子女的监护权 
一事，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这样的协议，奥地利规 
定： 男孩在4岁以前，女孩在7岁以前，交由母亲照管，在这之后交 
由父亲照管，即使应对离婚负责的是父亲 一方； 匈牙利则规 定：所 
有子女在7岁之前交由母亲照管，而在此之后则交由父母中无辜 
的一方照管。在匈牙利，如果离婚的双方都被判为有过，那么，男 
孩交由其父监护，女孩交由其母监护。不过，即使父母之间已就子 
女的处置达成协议，法庭出于子女的利益，也可以把他们交给第三 
者照管。在判决分居的案例中，有关子女监护权的规定也与离婚 
案例中所执行的有关原则十分相似。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法庭可 
决定将子女留给父母中的哪 一方； 而在西班牙，子女则被交由父母 364 
中无辜的一方来监护，而且，法庭似乎也无权做出其他的裁决。 

现在，我们从法律转谈离婚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到，西方各国 
在离婚率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在欧洲各国中，以瑞士的离婚率为 
最髙，而美国的离婚率又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高，其离婚数可 
能超过欧洲各国离婚数的总和。近年来，在有离婚统计的国家中， 
其离婚率差不多都在逐步上升。在瑞士，1886—1891年间，每10 
万对夫妇中有188对离婚，而在 1906—1915 年间，这一数字则上 
升为242 对； 在丹麦，1896—1905年间有96对，1906—1915年间 
则上升为153 对； 在匈牙利， 1876—1885 年间有32对， 1906— 
1915年间达到152 对； 在德国，1886—1895年间有80对， 1907— 
1914年间达到133 对； 在法国，1886—1895年间为69对，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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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间达到 115 对； 在荷兰，1875 1884年间为25对，1905— 

1914年间达到91 对； 在比利时，1876—1885年间为21对，1909— 
1912年间上升为80 对； 在瑞典，1876—1885年间为28对，1908— 
1913年间上升为68 对； 在挪威，1887—1894年间为20对，1906— 
1915年间上升为61 对； 在芬兰，1876―4885年间为13对，1906— 
1915年间上升为44 对； 在卢森堡，1896—1905年间为21对， 
1909—1912年间上升为41 对； 在苏格兰，1876—1885年间为13 
对，1906—1915年间上升为31 对；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76— 
1885年间为7对，1907—1914年间上升为10 对； 在奥地利， 
1886—1895 年间为3对， 190 9 — 1 D 12 年间上升为8 对； 在爱尔兰， 
1876—1885年间为 0.01 对， 1896— 1905年间上升为0, 17对。根 
据现有的统计资料，在欧洲各国中，离婚率维持不变的只有塞尔维 
亚一国。在1887— 189 4 年间和 1896—1905 年间，塞尔维亚每10 
万对夫妇中的离婚数都是 6 5对。在美国，1896—1905年间，每10 
万对夫妇中的离婚数是406对，而 1906—1915 年间则上升为626 
对。下面的一组数字反映的是 1906—1915 年间每10万例婚姻中 
的禽婚率超过1 000例的各州及其具体数字，括号内的则是 
365 1 8 9 6—19 0 5 年间的数字：内华达，4 016(725)； 蒙大拿，2 141 
(996); 亚利桑那，1 606(745); 俄勒冈，1 578 ( 799 ) ;华盛顿，1 547 
(11 4 5);爱达荷，1 2%( 75 5);阿肯色，1 280(810); 得克萨斯，1 189 
(77); 加利福尼亚，1 167(519); 俄克拉荷马，1 155(753); 怀俄明， 
1 123(742：^ 1906—1915 年间离婚率最低 的是： 哥伦比亚特区（72, 
1896—1905 年间为 279) ，北卡罗来纳 （174; 161) ，纽约 （180; 120) , 
新泽西（227;121)，佐治亚 （295; 159)，宾西法尼亚 （328; 198)，西弗 
吉尼亚（342 ; 385)，马萨诸塞（359;262)，威斯康星（391;358)。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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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相反，在科罗拉多州、哥伦比亚特区、南北达科他州，缅因 
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离婚率则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 
美洲，城市的离婚率相对来讲都要高于乡村。威尔科克斯博士在 
谈到美国的情况时曾经指出，就95%的离婚案件来看，各州大城 
市的离婚率都比该州其他各县要高。 


婚姻维系期的长短是由习俗和法律调节的，而婚姻维系期的 
长短以及与此有关的习俗和法律又是由各种不同的环境因素决定 
的。因此，我们对前面谈到的情况所做的解释，必将是很不完全 
的。我所做的只能是，就影响两性结合期长短的各种因素，以及就 
阻止或控制两性离异的有关规定，做一些概括性的考察。 

我们已经知道，婚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比单纯的生殖行为 
更为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是以一种原生习性为基础的。我 
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原始时代，一男一女或一男数女在其后代出 
生之后，也习惯于继续呆在一起。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通过自然选 
择而获得的本能，因为幼儿需要得到父母的共同照顾。在具有这 
种习性的其他一些物种中，雌雄两性结合在一起的时间有长有短， 366 
相差甚大。在很多鸟类中，这种结合期可持续 终生； 而在哺乳类动 
物中，雌雄两性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有超过一年的。在类人猿中， 

现已发现一些包含若干年龄不等的幼猿在内的家庭群体。当然， 
我们不能断定，这些群体中的幼猿是否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后代。 
在某些处于最低发展水平的人类种族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婚姻通常都是终生性的结合。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人类最早的 
祖先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人类最初只在某一季节 
内做爱，而后则开始终年交配，那么，这就形成一个诱使伴偶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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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新因素，而这一因素肯定会使男女之间的结合出现一种较 
为持久的倾向。但是，除了这种纯粹的性本能之外，恩爱之情也可 
以促使一对夫妻长久地呆在一起，即使他们的婚姻已经达到了最 
初的目的。而随着精神素质对爱情的影响，夫妻之情自然也更趋 
长久。 


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也可以产生类似的影响，而且其影响力要 
比养育子女的必要时间更为长久。婚姻不仅是为求得子女而存 
在，而且还因子女的存在而成为一种持久的结合。在很多低等种 
族中，子女的降生乃是维系婚姻纽带的最大保证。斯库克拉夫特 
在谈到北美印第安人时曾 说过： “对已婚妇女的最好的保护来自于 
子女之纽带。子女纽带通过调动人们心中的强烈的自然情感，而 
367 呼唤人类最初组织中的那种行为准则，那种最强有力的行为准 
则。” 03 子女的存在对婚姻维系期的影响还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 
上：没 有子女的夫妻常常会散伙。我们已经看到，在低等种族中， 
女性不育往往是夫妻离异的一个原因， g 卩使在丈夫遗弃妻子的权 
利受到限制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在已经达到较高文明水准的很 
多民族中，也有这种情况。即使在现代文明民族中，人们虽已不把 
不育视为遗弃妻子的充足理由，但同样也是在没有子女的夫妻中， 
离婚现象更为常见。威尔科克斯博士认为，可以断言，在美国，没 
有子女的夫妻发生离婚的可能性为有子女的夫妻的3至4倍。19 
世纪中叶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国也有类似的倾向。人们还注意到， 
在瑞士，虽然没有子女的婚姻只占婚姻总数的1/5,但离婚总数的 
2/5都发生在无子女的夫妇中。 


① Schoolcraft ，Indian in his Wigzvam ^ p* 73. 



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会使婚姻纽带得到进一步加强。婚姻关系 
一旦解除，妻子就会失去一个供养自己生活的人，丈夫也会失去一 
个帮手，甚至是一个苦力。诚然，在有些地方，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可以不大费力地再缔结一次婚姻，因此经济方面的考虑对加强 
婚姻纽带可能并不怎么重要，甚至还可能成为离婚的一个原因。 
据说，在达雅克人中，“如果妻子太懒，或者身体虚弱，无力干活的 
话，丈夫就会无情无义地将其抛弃，再去找一个能吃苦、能干活儿 
的搭档来。” ® 但是，再找一个搭档并非总是一件容易事，而再结一 
次婚就会再花一笔钱。据贝尔伦说，在泰穆尔人中，结一次婚要花 
一大笔钱，欠一大笔债，往往要一个人干整整一辈子才能 还清； 正 
因为如此，在名门望族中，婚姻关系是松不得的。丈夫遗弃妻子之368 
后，可能还得给她提供生活资料，并常常要退还妻子陪嫁带来的东 
西，甚至还必须分去一定比例的共同财产。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做 
丈夫的可能就会失去当年娶亲时所付的聘金，或者，女方家庭要退 
还当年出嫁女儿时所收的聘金。毫无疑问，女儿出嫁陪送嫁妆的 
习俗以及花钱娶亲的习俗，都会使婚姻趋于持久。莱顿•威尔逊 
说过，在几内亚南部的土著人中，假如有一个女人从她丈夫那里跑 
掉了，那么，她的亲属是很难将人家娶亲时所付的聘金退还出来 
的，因此，“他们的策略就 是：无 论丈夫对她好不好，都要让她好好 
留在那里。” ® 据说，在卡菲尔人中，丈夫很少遗弃妻子 ，一 来是因 
为遗弃了妻子，他就会失去一个佣人，二来是因为他知道，即使在 
他有权索回聘金的情况下，要想把聘金要回来也是一件非常困难 


① St. John, in Trans. Etkn. Soc. London, N. S. ii. 237. 

② Wilson, Western Africa , p.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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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卡萨利斯在其记述巴苏陀人的书中写道 ：“在 娶妻聘金较低 
的地方，离婚的事就较多。而巴苏陀人娶亲是要付很高的聘金的， 
因此在那里，离婚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 据说，在北罗得西亚 
东部的土著人中，“自从人们把牛作为陪嫁物以来，离婚就比过去 
难办了。在维瓦人中，很少有离婚的案子告到法庭，因为在那里， 
牛和女人都很少，无论如何不能将其得而复失。” © 科德林顿在谈 
及美拉尼西亚的离婚情况时，曾说 :“离 婚之所以很难，就在于娶亲 
是送过聘礼的。丈夫当然不愿意白花这笔钱。因此，如果妻子跑 
掉了，丈夫就总要想方设法去找，为此还要给她的亲戚送礼。实在 
369 找不回来，才肯作罢。” @ 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上，离婚之事很 
是常见。芬什博士把这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 ：那里 不存在花钱娶 
亲的情况。 

在文明社会中，经济因素也以各种方式对离婚构成一种障碍。 
在美国，商业的萧条使结婚和离婚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威尔科 
克斯博士指出 ：“经 济的萧条阻止了变化的进程，迫使广大男女‘回 
到过去的状态中，并以此为满足，，至少使人们打消了或搁置起革 
新的念头。” @ 他还谈到，在英国，近年来的经济困难虽使结婚人数 
有所减少，但离婚人数却不曾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他在解释这一 
情况时，曾做出这样一种 推测： 在英国，要获准离婚，需要花费很大 
一笔钱财，耽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只有那些对经济艰难没有太 
大感受的有钱人，才进得起法院。毫无疑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① Casatis » The Basutos ♦ p. 184 . 

② Gouldsbury and Sheane» The Great Plateau of Northern Rhodesia, p. 171 . 

③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 p. 244 . 

④ WillcoXt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t viii. 79 s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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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人数之所以特别少 ，一 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打一场官 
司的费用很大。我们曾经说过，在离婚须经议会批准的那段时期， 

离婚人数可谓凤毛麟角，其原因就是那时的离婚费用极为昂贵。 

在法国，1851年曾通过一条法律，允许那些付不起分居诉讼费用 
的人免费提出申请。其结果是，申请者大增。当前，在英格兰，离 
婚的人数又有明显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虽可归因于战争造成的 
某些情况，但肯定也同离婚费用的下降有关。 

尽管有不少因素能促使婚姻趋于持久，但也有不少因素具有 370 
相反的倾向。性本能的某些特点即属此列。男女两性能够起到性 
剌激作用的身体条件，并不是历久不衰的，而一旦失去这种吸引 
力，男女两性的结合就可能终止。我们经常听到，做妻子的年老 
色衰之后，男人就会将她们遗弃。据库克说，很多塔希提人都会 
将发妻拋弃，另娶年轻的女人为妻，而与新老妻子同住的则很 
少。在马来人中，妻子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干很重的活儿，很快 
就显得苍老了。而只要妻子一旦变得不太好看，很多丈夫就会将 
她们抛弃。在阿留申人中，“当妻子在其拥有者的眼里不再具有 
吸引力或价值的时候，她就会被送回到其朋友们那里去。”①据 
多布里茨霍弗说，在阿维波内人中，“一旦丈夫看上了某个漂亮 
的女人，原来的妻子就必须另谋去处，而她的不是仅仅是年纪大 
了，不好看了。”②在瑞士，妻子比丈夫年轻的，其离婚的比例 
较小，而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其离婚的比例则大得多。此外，性 
欲还会因长年相伴而减退，又会因新异之感而亢奋。贝朗热•费 


① Bancroft ,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 i. 92. 

② Dobrizhoffer * Account o f the Abipones t ii.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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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博士曾说过，塞内冈比亚的摩尔人“常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为借口，轻率地与妻子离婚。实际上，他们离弃妻子的唯一目 
的，往往是为了另谋新欢”。 ® 根据冯 • 厄廷根所述，关于欧洲 
371离婚与结婚情况的统计资料表明，喜新厌旧往往是离婚的主要原 


因。虽然从这个统计资料中，我们并不能看出离婚男女较之鳏夫 


和寡妇更倾向于再婚，但这一事实并不能驳倒这样一种看 法：对 
旧伴侣的性淡漠以及对性本能的新满足的追求，乃是离婚的两个 
潜在的原因。在离婚较为普遍的国家中，普通人的经验已证明了 
这一观点。 

在很多地方，夫妻在婚前并不相识。这样一种习俗当然也不 
利于婚姻的稳定性。正如博斯沃思 • 史密斯先生所说的，穆斯林 
之所以容易离婚，就是男女不相往来的必然结果。斯坦利 • 莱恩 
普尔先生也 说过： “一个男人，假如没有一条得以与自己从未见过 
面而且可能难以相爱的女人离婚的退路，是决不会贸然抽取这样 
一张东方婚姻的彩票的。” © 在古代雅典，以及在某些简单民族中， 
离婚之事之所以经常发生，也曾被归之于类似的原因。不过，在某 
种程度上，这样一些因素可以被一夫多妻制或纳妾制所抵消。张 
伯伦教授在谈到日本社会上层阶级中很少发生离婚之事时，曾这 
样问道：“真是的，如果做妻子的都处于卑微的地位，于人无大妨 
碍，如果社会不反对男人任意收养情妇，那么，做丈夫的又何苦还 


① Berenger-Feraud , “ Le mariage chez les negres Senegambiens/ 1 in Revue 
d’Anthropologie ， ser. ii. vol. vi. 290. 

② Lane-Poole» in a review of Bosworth Smith s Mohammed and Mohammedan - 
ism , in Academy , v.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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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不合心意的妻子打离婚呢？ ” a: 

但是，无论人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挑选配偶，结婚总还是一件冒372 
险的事。如果说两个人在接触如此频繁、相互依赖如此紧密的情 
况下，还能在意愿上一直保持完全一致，那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了。在现代文明社会，生活中的情趣越来越多，个性差异越来越 
大，因而，导致夫妻不和的原因也就越来越多，夫妻间的摩擦越来 


越频繁，其结果是：婚姻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大。现在, 
有一种认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就 是：坚 持自己的个性 
是每个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责任。正如布赖斯勋爵所说， 
“每个人都想我行我素，都想满足自己的口味、爱好和欲望，都想过 
一种不受他人意志束缚的生活。这样一种欲求已变得越来越强 
烈。因此，只要神经系统中的敏感之处或过敏之处一受剌激，脾气 
就会发作，并在终日接触的人们之间产生摩擦。……未来将会证 
明：婚姻关系稳定性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非分的欲望，而是暴躁 
的脾气。” @ 再者，在我们这个被称为“不满的时代”里，有一种不满 
的情绪在扩散。不满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自杀。而且，人们发现， 
离婚率和自杀率之间总有一种密切的关系。离婚和自杀的事例同 
样都是在新教徒中多于天主教徒，在条顿人中多于克尔特人，在城 
里人中多于乡下人。离婚率和自杀率同样都在迅速上升，而在已 
离婚的男女中，自杀的比例异常之大。此外，妇女的解放也是婚姻 
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妇女越能自食其力，离婚现象就 
越普遍，这是很自然的事。在美国，近2/3的离婚案件都是女方提 


.丄.. Chamberlain , Things Japanese , p. 314 . 

②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me , ij. 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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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毋庸置疑，离婚事例的多少还受到习俗和法律的影响，虽然法 
373 律的约束作用往往会被夸大。威尔科克斯博士曾经提 出：“ 立法所 
具有的即时、直接和可测的影响是从属性的，不重要的，几乎感觉 
不到的。”®为了证明他的这一看法，他曾指出 ：纽约 州的离婚法虽 
较之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严格，但其离婚率却高于新泽西州， 
而仅比宾夕法尼亚州略低一点。也就是说，从人口比例上讲，纽约 
州因通奸而判决的离婚案件，要比新泽西州因通奸和遗弃而判决 
的离婚案件更多，几乎与宾夕法尼亚州因通奸、遗弃、虐待和监禁 
而判决的离婚案件持平。威尔科克斯博士由此得出结 论说: “对离 
婚的理由加以限制，并不会对离婚的总数有多大影响，而只会增加 
以其他理由提出离婚的人数。在上述三州的已婚夫妇中，想离婚 
的比例都是一定的，而且这些人都愿意提供为得到离婚判决所需 
提供的证据。” @ 在欧洲，离婚率与依法获准离婚的难易程度，同样 
也没有什么关联。例如，挪威的离婚法是比较开通的，但挪威的离 
婚情况却比其他几个大陆国家还少。不过，我认为威尔科克斯博 
士还是低估了法律障碍的影响。他曾争辩说，不少地方都曾在各 
个时期对离婚及离婚后的再婚试行过各种限制，但收效甚微。不 
过，这种看法却不能从日本最近的情况中得到 证实。 日本采用新 
民法之后，办理离婚要比过去难多了，于是离婚率也随之锐减。当 
然，法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法律实施的方式。美国的 
离婚率之所以特別高，其主要原因似乎就在于那里的司法程序相 


① Willcox, Divorce Problem , p. 61. 

② Willcox ， Divorce Problem , p. 4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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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松弛。例如，有个做妻子的就提出，她丈夫从未主动提出开车带 m 
她出去“兜风”；另一个则说，她丈夫直到晚上 .10 点才回家，回来后 
又说个没完，吵得她不能睡觉。另一方面，威尔科克斯博士又承 
认，社会舆论与离婚率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而法律则是社会舆论 
的记录器。他指出，在新建立的较小社区中，社会舆论的变化很 
快，而在较老、较大的社区中，舆论变化则没有那么快。为了说明 
这一观点，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 是欧洲，一是美国。在欧洲，离婚率 
最高的国家是瑞士和丹麦，而瑞士在1876年以前，每个州都有各 
自的法律。至于美国，东西海岸各州的法律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 

虽然法律和习俗会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本身也 
受到人的行为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社会中已成定 
则的行为。因此，人们在制定有关离婚的规则时，也会受制于那些 
使男女之间的结合或趋稳定或趋解体的种种环境因素。此外，还 
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婚姻的解除并不仅仅事关一个人的利益， 
因此，个人的意愿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牵制。 

据说，在很多民族中都存在这样的牵制，有些是针对男人的， 
有些是针对女人的。这里说的是很多未开化部落的情况，而不是 
旧世界古代文明民族的情况。至于在另一些民族中，丈夫可随意 
解除婚姻，但妻子则 不行； 或者说，丈夫在这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 

而妻子则不能以任何理由提出离婚。具有古代文明的民族和实行 
伊斯兰教法的民族都属此类情况，很多蒙昧部落也是这样。这些 375 
情况都有助于证明我在另一本著作中所做的结论， g 卩 ：在未 开化世 
界的很多地方，已婚女性的地位比在古代文明民族中更高。这种 
情况可以用以下事实加以 解释： 在古代文明民族中，较高水平的文 
明几乎成了男性专有的特权，这就形成了男女之间的鸿沟；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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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宗教将女性视为不洁的、低等的存在，这就自然影响到人们对 
女性的 评价； 在古代国家，为父者对子女握有极大的权力，而这一 
权力又通过婚姻转到丈夫的手中。 

离婚常常要受到某些限制。从这些限制的性质上，我们往往 
可以看到其所由产生的原因。设置这些限制的首要目的，在于使 
不愿解除婚姻的一方不致受到损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 
愿离婚的一方担有某种罪责，或者说，出于其他一些原因（诸如性 
功能障碍、精神失常或其他疾病），婚姻关系的维系会给希望离婚 
的一方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种为不愿离婚的一方的利益考虑 
所设的限制措施，就不再起作用了。这样看来，有关离婚的规定在 
很大程度上乃是源于这样一种社全倾向，即同情不幸者，只要其行 
为无可非议。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曾试图说明的那样，这一倾向 
便是习俗或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规范所由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方 
面，婚姻是一种既赋予权利又规定义务的 契约； 而另一方面，婚姻 
又“给男女双方以伤害对方的特权”。社会总是试图保护婚姻双方 
或至少一方的利益，并在婚姻被确认失败之后，为其提供离婚这样 
一种补救办法。当然，人们制定的离婚规定远不是不偏不倚的。 

训但是 ，权利的不平等本是男女两性在法律关系中时时可见的一个 
特点，而离婚规则的不公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离婚之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夫妻二人的利益。子女的福 
利也是离婚规则所考虑的一个问题。法律中不仅有保障子女未来 
利益的条款，而且，正如我们所知，有的法律还规定 ，一旦 孩子降 
生，婚姻便不可解除。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不管离婚法在拟定之 
初曾是如何忽视子女问题的，时下那些反对修改现行离婚法的人 

却都时常在为子女的利益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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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地方，有关离婚的规定还受到宗教的很大影响。正如 
我们所知，在某些国家，诸如日本和古希腊，宗教势力在某些情况 
下，特别是在妻子不育的情况下，是主张离婚的。而在其他一些国 
家，宗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反对离婚的。虽然耶稣也同沙马伊派 
一样，只是禁止男人以通奸之外的原因抛弃妻子，禁止女人离弃丈 
夫，但基督教会却定下一条教义，即有效婚姻不可解除，即使妻子 
与人通奸，无辜的丈夫也不得另娶别的女人。这一严酷的立法无 
疑是出于教会的禁欲倾向，正是这一倾向使教会对不幸的婚姻所 
造成的痛苦无动于衷。教会成功地把自己的观点铭刻在基督教立 
法者的心中。时至今日，即使很多已经实行民事婚姻制度的罗马 
天主教国家，也仍在顽固地拒绝批准离婚，而不问具体情况如何。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尽管婚姻不可解除这一原则早已被废弃，甚至 
基督的一些明确禁令也不再被遵循，但是，教会的僵硬态度仍在人 
们的头脑中留下某种僵硬的意识，使某些最急需的改革难以进行。 
立法者们仍旧深受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即婚姻只能以某种灾变377 
而告终。也就是说，婚姻关系只能在配偶中的一方死亡或遭遇某 
种重大不幸时，或者是在一方有犯罪或不道德行为时，方可解除。 
正如旧瓶可以用来装新酒一样，有人也为旧的限制找到了新的理 
由。既然婚约是经由双方同意而达成的，那么它似乎也就应当经 
由双方同意而解除。但有人说，不能把婚约当作一种普通的契约， 

批准离婚只能基于非常重大的理由。还有人说，再也没有什么能 
比父母离异更有损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了。这一点说得很对，但并 
不能构成反对离婚的有效论据。有的婚姻没有孩子，当然也就不 
涉及子女利益的问题。即便是已有子女的婚姻，我们也有充分的 
理由相信，孩子同一位家长在一起平静地生活，总比同两位合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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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于种种原因想散伙的父母在一起更好，而不是更糟。再者，如 
果说禁止协议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对子女利益的考虑，那么，为 
什么很多国家允许协议分居，却又禁止协议离婚呢？我们知道，经 
由双方同意的离婚方式已经为某些现代法律所采纳，而我们并没 
有看到这一让步造成了任何恶果。其实，有些地方虽在法律上禁 
止这种离婚方式，但它在实际上却很容易办到。奇怪的是，立法者 
们还是把配偶一方的犯罪行为或不道德行为，而不是夫妻双方的 
相互同意，视为解除婚姻的更为正当的理由。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离婚是婚姻的大敌，如果动辄即 
可离婚，就会对家庭制度造成破坏。对于这种观点，我是不能苟同 
的。在我看来，离婚是对于一种不幸所做的必要补救，是通过终止 
378 男女间有辱于婚姻之名的结合，以维护婚姻的尊严。婚姻的存在 
并不取决于法律。如果说本书的这一命题并无差错的话，如果说 
婚姻并不是人为的一种创造，而是基于很深的夫妻之情和父母之 
爱的一种制度，那么，婚姻就将随着这种感情的存在而存在。 一旦 

这种感情不复存在，那么，世界上的任何法律都无法挽救婚姻于毁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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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erdeenshire 阿伯丁 郡：婚 姻礼仪2: 

476,477,482,587以次 
Abipones 阿维波内人 1 ： 139, 528； 2； 
112；3：370 

Abkhasians 阿布哈兹人1:428 
Abnaki 阿布纳基人2:103 
Abors 阿博尔人2:53;3:】0,98 
一一 ， Sissee 西西阿博尔人3:116,222 
Abortion 堕胎3 :79 
Abusive language at weddings 在婚丰 L 
上口出恶语2：263以次 
Abyssinia 阿比西 尼亚： 纹身〗：514;割 
礼1:561 以次； 婚姻礼仪2:439,526; — 
夫多妻制3:93;临时婚姻3 : 268 
Acarnania 阿卡纳尼亚，参见 Valakhs 
of 

Acclimatisation 水土适应2： 16— 18 
Accra 阿克拉 1 ：423；2：152 
Acheh 亚齐人 1 : 353; 2: 281,282,482, 
483,553；3：314 
Achewa 阿切瓦人2:171 
Acholi 阿乔利人1:508 
Achomawi 阿乔马维人2:371,372 


Adamawa 阿达马瓦1:168 
Adelaide 阿德 莱德： 附近的土著人1: 
127；3：164 

Adjahdurah 阿贾杜拉人2:155 
Admiralty Islands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1:509,530,552,566;2:246 
Adultery 通奸： 据认为，可在丈夫和奸 
夫之间构成一种神秘的关系1:233, 
315; 2: 300 — 316,特别是在300,301, 
311 — 316; 3: 302,306,307,314 f 作为离 
婚的理由3； 302 - 305, 308,309,316, 
317, 319 -■ 321 . 325 - 327, 331, 333, 
334,336-339,341,343 以次； 作为判决 
分居的理由3：329,357以次 
Adyrmachidae 阿德马奇代 1:168 
Aeneze 埃内兹2:312,332 
Aetas 阿埃塔人，参见 Negritos 
Afghan frontier tribes 阿富汗边境部 
落2：356以次 

Afghanistan 阿 富汗： 结婚年龄 1 : 378; 
结婚作为对过失杀人的补偿2:360;转 
房婚3：215 

Africa 非洲；对婚前贞洁的看法1: 
150— 157; 男性嫉妒1:3〗0;通奸1: 
312,315;寡妇被杀1:317 以次； 结婚率 
1:341 — 343; 童年订婚 1:358,359,370 
以次； 结婚年龄 1:359 — 361;唇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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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凿断牙齿1:505 以次； 女性佩戴的 
饰物较男性为少1:530;裸体与着衣1: 
543 545，547,552,556,558;性羞涩与 

着衣的关系1：546；男性割礼1：561, 
562,563;女性割礼 i : 564; 关于人体美 
的观念2:11;对生儿育女的期盼2：32； 
混血儿2:39;外婚制2:〗 3 6— 149;抢夺 
婚 2:249 — 25】；由男方父母或父亲包办 
的婚姻 2 :2 8 0, 2 81;女性的择偶自由2: 
302 — 308,311 ;买卖婚2:31〗；私奔2: 
321_32 4 ;有偿婚姻2：379 以次； 延期 
完婚 2 : 549 _ 5 51;没有婚娴礼仪2：593 
以次；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 3:20 — 
28,77,80,92 以次； 男女比例3:59 — 
63;为期甚短的女性美3：73 以次； 多子 
多孙的重要性 3 : 77 ;儿童死亡率3：79 
以次； 一妻多夫制3: 150— 154;混血儿 
中的男女比例3：175 以次； 群体性关系 
3:153,154,232-235,237 以次； 离婚情 
况 3:275,283 — 285,296 以次 
— ， British Central 英属中非 1:91; 
2：304 

— ， Central 中非2：346；3：60 

_— ， East 东非 1: 543, 544, 561; 2: 
346；3：73 

-一 一 ， Eastern Central 东部中非 1: 

287,502,532 以次； 2 :51 ; 3 :81,293 
— ， Equatorial 赤道非洲 1:295, 
547;2:51，147;3:80 

- ， North 北非 1:89 以次； 2:458 

， South 南非：土著人1:342;班图 
部落2: 71，137, 138, 172, 3: 62, 100， 
152,184 

- ， West 西非 1:93，165,360,517， 

545,561； 2： 18 K 307,317, 345,389; 3: 
210,211,267 

Agasa 阿加萨人2:555以次 
Agathyrsi 阿加泰西人 i :〗 o 7 以次 
Age，marriage 结婚年 龄：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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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lu 阿格卢人2：448.449,532 

Agricultural tribes 农业 部落： 对婚前 

贞洁的看法1：158 以次； 计算世系的方 
法1:28 3 , 297 ;妻方居.住婚1:297;养家 
不难 U 363; 女性的择偶自由2:309, 
3 10, 3〗4 ; 买卖婚 2:396; — 夫一妻制与 
一夫多妻制3：26-28,84以次 
Agriculture t a feminine pursuit 农业： 
妇女的职业1:297 
Ahirs 阿希尔人〗：336 
Ahoms 阿霍姆人2:443,455 
Aht 阿特人•参见 Nootka 
Aigremont , Dr . 艾格雷 蒙特： 谈在婚 
礼上扔鞋的习俗2：540 
Ainu 阿伊努人 1:228, 321, 323,350, 
362,363,459； 2: 48, 98, 177, 178, 232, 
291,292,360, 361，364; 3: 72, 91，110, 
280,296 

Ait Hassan 艾特哈桑人2:51以次 
Ait Tameldu 艾特塔梅杜人2:425,550 
以次 

Ait warain 艾特瓦兰人 1:93,434;2: 

250,251,456,457,513,583 
Aith Nder 艾特恩德人1:434 
Aith Sadden 艾特萨登人 l :435,523;2 : 

317,319,513,516以次 
Aith Yusi 艾特尤西人 1： 434；2：457, 
515 — 517,580 

Akamba 阿坎巴人 1： 161, 328, 408, 
544； 2： 143, 176, 177, 255, 256, 304, 
305,380,550；3：65,238 
Akikuyu 阿基库尤人 1:153, 154,360, 
408, 502； 2： 143, 175, 267, 305, 380， 
390;3:62,71，88,213 
Akitutu 阿基图图人2：142 
Akkas 阿卡人 1 :64,561 

Alabama 亚拉巴马：当地人的结婚年龄 
1:387 


Alacalufa 阿拉卡卢夫人 ] : 55 
Aland 阿 兰德： 当地的婚娴礼仪2:582 
Albania 阿尔巴 尼亚： 初夜权1:180;童 
年订婚1:386以次；结婚年龄1:387;外 
婚制 2:151.174; 抢夺婚2:252;买卖婚 
2:413;婚姻礼仪 2:466.468,474.480, 
507,508;延期完婚2:557 
Aldolinga 阿尔多林加1:526 
Aleppo 阿勒颇2：425 
Aleut 阿留申人 1 : 73, 141 f 2: 96, 174, 
175；3：83,109,370 

- , Atkha 阿特卡阿留申人1:73, 

307 

—- . of the Fur Seal Islands 海狗群 

岛的阿留申人1：529 

— - ， of Unalaska 乌纳 拉斯拎 岛的阿 

留申人3：109 

-, of Unimak 乌尼马克岛的阿留 

申人2 : 241 

Algeria 阿尔及 利亚： 要求新娘必须是 
处女 M 55 ; 女子通过卖淫挣得嫁妆1: 
200;性羞涩1:435;结婚所需征得的同 
意2 ： 331以次；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 
制3：25 

Algonkin 阿尔衮琴人 1： 43. 44, 256. 

324 ； 2 ： 60,103,104,279,290,369 ； 3：95 
Alibamu 阿利巴穆人 ]:284,305 f 2:289 
Alice Springs 艾利斯斯普林斯〗：180以 
次 

Alladians 阿拉迪亚人1:40 
Allahabad 阿拉哈巴德 1:96,100 
Alsea Indians 阿尔赛亚人2:9 
Altaians 阿尔泰人2:389 
Amazonas 亚马孙 U 57 
Amazons 亚马 孙人： 交配期1:89 
Amazons North-West 亚马孙河西北流 
域 1 : 47;3:97 

， Upper 亚马孙河上游地区2:230 


Ambala 安 巴拉： 当地的印度教徒3: 
123 

Amorites 阿莫里 特人： 新娘坐等与人私 
通1:200,214以次 
Amzmiiz 安兹米兹2:518 
Anabaptists 再洗礼 派：对 一 夫多妻制的 
提倡3：51 

Anatolian religion 安纳托利亚的宗教 

1 ：414 

Andaman Islands 安达曼群岛 1 ： 112, 

113, 158, 352, 422, 427. 428, 514,543, 
546,565； 2： 26, 120, 163, 164, 442； 3； 
12,26,99,269 

Andjra 安杰拉】：〗90,434以次；2:425, 
445,459,465,481,485,486, 506,507, 
583 

Aneiteum 阿内蒂乌姆 1:243 ; 3:57 
Anglo-Saxons 盎格鲁一撒克 逊人： 亲属 
制度1 :240, 266；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 

2 = 339；买卖婚2：412；聘礼成为新娘的 
财产2：42] 以次； 晨礼2：422； 一夫多 
妻制3； 47以次；离婚情况3: 332以 
次 

Angmafsalik 昂马格萨利克人2:376 
Angola 安哥拉 ] : 49,231 ; 2:24,32 
Angoni or Wangoni 安戈尼人或万戈尼 

人 1:323,461 ; 2 : 250,312 ; 3:92 
Animals 动物：发情时的颜色、声音和 
气味第14章各处：在某些结构简单的 
动物中，雄性被带到雌性那里1 :455;通 
常都是雄性追求雌性1：455 以次； 雄性 
为占有雌性而相互争斗1:462;雌性的 
选择2:1;杂交2:35 — 38;动物的种属 
之间不交配2:42;种属杂交后的生育力 
2:43;交配本能的特性 2:195 — ]97;近 
缘交配2:291 — 224, 237 — 239;雌性的 
嫉妒性3：89 

Aivjou 昂儒： 当地的婚姻礼仪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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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mese 安 南人： 婚姻礼仪2:453 
Ansbach 安斯巴赫 地区： 当地的婚姻礼 
仪2：487 

Antilles 安的列斯 群岛： 对法国人结婚 
的限制2：41 

Antimony 锑 1:512;2:591 
Ants 蚂蚁： 有翅类的“结婚飞行” 2:196, 
224 

Anula 阿努拉人2:132 
Apache 阿帕切人 1 : 428,474; 2:】06, 
290,378；3：5,37,54,83,87,278 
Apemama 阿佩马马2； 128 
Apes, man-like 类 人猿： 雄雌之间的关 
系和雄性对幼仔的照顾 1:32 - 37,3： 
366；较长的婴儿期1：36 以次； 饮食1: 
54;发情期1:81;雄性嫉妒1:300 
Arabs 阿拉 伯人： 亲属称谓1:261;从表 
亲婚姻1:261,2:69;性羞涩1:435;爱 
情2:29;对突厥人的反感2:40;爱情谚 
语 2 J 95; 买卖婚2:312,408;女性的择 
偶自由2:312;“麦尔” 2:419;定期婚姻 
3：267以次 〖离 婚情况3:314 
—， ancient 古代阿拉 伯人： 性交被 
视为一种亵渎1:407;由媒人包办的婚 
姻1:426 以次； 佩戴面纱1 :535;村内婚 
姻2：54 以次; 从表亲婚姻2：69,3：184； 
母子间的性交2:88;半血亲兄妹婚2: 
97，199;对内婚后果的看法2：174,178； 
抢夺婚2:251;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 
3 31;诅咒 2:351 f 交换婚2:358;买卖婚 
2:408；新郎给新娘送礼2：416 以次； 给 
新娘的聘礼2:417;—夫多妻制3：43； 
一妻多夫制3: 154，190;定期婚姻3: 
26 7 ;离婚情况3:311 

- of Moab 莫阿布阿拉伯人2：275 

- of the Sahara 撒哈拉的阿拉伯人 

3：73 

- of Upper Egypt 上埃及的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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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51；3：38 
Aracan 阿拉干 1:188 
Aranda 阿兰达人，参见 Arunta 
Araucanians 阿劳坎人 1:315,343; 2: 

112,264,273；3：3,53,65 
Arawaks 阿拉瓦克人 1 ： 117,167,305, 
345；2：111,288,368 
-， Nu - 努阿拉瓦克人1:549 
Arcot, North 北阿尔 果德： 出生率的周 
期性波动1:96 

Ardennes 阿 登：当 地的婚姻礼仪2:460 
Argyllshire 阿盖尔 郡：当 地的婚姻礼仪 

2：460 

Arizona 亚利桑那：当地的离婚情况3: 

345,365 

Arkansas 阿 肯色： 结婚年龄 1 : 387;离 
婚情况3：365 

Armenia 亚美 尼亚： 古代的宗教性卖淫 
1:209,210,214 以次； 婚娴礼仪2；459 
Arorae 阿罗赖岛2:299以次 
Arrows 箭矢： 在婚姻礼仪和其他仪式 
上的用途2：490,491,499；3：300 
Artemis , Ephesian 以弗所的阿耳忒弥 
斯 女神： 对她的崇拜1:400 
Arunta 阿兰达人 1:66,149,273,288 — 
290, 300, 357, 438, 549； 2： 132, 134, 
213,248,551；3：81 

Aryans,ancient 古代雅利 安人： 对独身 

的看法1:379;归因于乱伦的不良后果 
买卖婚 2 : 4 09;婚姻礼仪2:451, 
470;延期完婚2:557;对产妇的看法3: 
70;“育种”3:144 

Aryans of the north of India 印度北部 

的雅利 安人： 恋爱期 U 88 
Asceticism 苦行 1 : 405 以次 
Ashanti 阿散蒂人3:21,61,153,196 
Ashluslay 阿什卢斯莱人3:271 
Asia 亚洲： 外婚制 2:113 — 120; 没有婚 



姻礼仪 2:593 以次 

——, North 北 亚：类 分式亲属制度 1: 

237 

Assam 阿 萨姆： 山地部落的猎头习俗 
1:52;“ 比胡 ” 节 1 ： 86,2 : 194 以次；结婚 
年龄 1 :383; 外婚制 2:116 以次； 择偶自 
由 2:294; 延期完婚 2 ： 554 以次； 男女比 
例 3:]61; 离婚情况 3：273 
Astarte ， Syrian 叙利亚的阿斯塔特女 
神： 对她的崇拜 1:400 
Atayals 阿泰亚尔人 1:52 
Ath Ubahthi 艾特乌巴赫蒂 2:445 
Ath Zihri or Zkara 艾特齐赫里人，或 
兹卡拉人 1 ： 168 以次； 2:51 
Athapascans , North 北阿他帕斯克人 
1：282 

Athenians , ancient 古代雅典人：关于 

婚姻制度的传说 1 ： 105 以次； 对艺妓的 
尊敬 1:165; 与外来人的婚姻 2:52 ;半 
血亲兄妹婚 2:97 ， 199,207; 嫁妆 2:427 
以次； 婚姻礼仪 2:505;— 夫一妻制、一 
夫多妻制与纳妾制 3 ： 48 以次； 女继承 
人有权生有后代 3:144; 离婚情况 3: 
318,319,371 

Atheraka 阿特拉卡人 1:408 
Atkinson , J. J. 阿特 金森： 谈姻亲间 

的回避 1: 4 50 — 452 ;谈原始社会组织 
1:451,2-187 以次 

Atsugewi 阿楚格维人 2 ： 371 以次 
Attis 阿提 斯神： 被阉割的祭司 1:517 
Augilae 奥吉拉 1:197 
Auin 奥因 1:53,62,281,302,303,360 
以次； 2:249 ， 267;3:23,59,100 
Auseans 奥西安 1:108 
Australian aborigines 澳大利亚土著 
人： 父权 1:43; 母权与父权 1 : 45,281- 
2 8 3 ,2 94 , 297 ;社会状况 1:64 — 67 ;家庭 
状况 1 ： 66 以次； 食物供应 1:67 ;直至婴 


儿出生，婚姻才告完成私奔婚 1: 
74; 性周期 1:82,83; 所谓 “ 共有婚 ” 1: 
115 ；婚前贞洁 1:149,150 ， 158 ;破贞习 
俗 1: 182,200 — 203 ; 老年男子的好色 
1:202,3:255 以次； 女阴内切术 1:200 — 
202,560 以次； 其他人（而非新郎）与新 
娘性交 1:203 以次； 交换妻子 1:233 以 
次； 类分式亲属制度 1:237,268,270, 
273; 社会地位依年纪而定 1:254 ;对妻 
子的类分式称谓 1:269,273;“ 群婚”和 
群体性关系 1 ： 269, 270, 273, 3 ： 1B6, 
247-261,265 以次；对生育的看法 1: 
273,288- 290,294 ； 男性嫉妒 1:303, 
3 0 4 ，幻 2 以次； 寡妇的再婚 1:327 ;结婚 
率与娶妻难 1:341 ， 366,3:252 —254 ;童 
年订婚与结婚年龄 1:34】，356 — 358, 
370,2: 316 ;男女比例 1 ： 366, 3 ： 164, 
166,186,253,256 ;老年男子的一夫多 
妻制 1:366,2 : 316,3 : 84 ， 186,253 ; 结婚 
规则成为结婚的障碍 1 :368,3:254 ;回 
避习俗 1:438; 争夺女人 1:464 以次； 虚 
荣心 I: 497 ; 饰物 1:500,501; 绘身 1: 
5 U ， 513; 疤饰 1:526 以次； 饰物主要为 
男性专有 1:530 以次； 裸体与着衣 1: 
541 ， 542,546,555 ;下切术 1:559 — 561; 
环切术 1: 561 — 563; 女性的身姿 1: 
565; 羞涩 1:565 以次；关于人体美的观 
念 2 ： 8,10 以次； 夫妻之情 2:27,30 以 
次；混血儿 2:43; 内婚制 2:50 ;外婚制 
2:131 — 136, 158, 159, 179 — 182, 184 ； 
杀婴 2:1 65 ,3:80 ， 166 )归因于近亲结婚 
的有害结果 2 :1 7 1; 图腾崇拜 2:184 ;外 
婚群体在地域上的隔离 2 ： 212 以次.，抢 
夺婚 2:2 47 ,248,253 ;社区包办的婚姻 
2:282; 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 2:301, 
302,309, 310,315 以次； 以女换亲 2: 
316,354,355,358 以次 f 老年男子的权 
威性 2: 316, 345, 3: 84, 256; 私奔 2: 
M4 — 326; 娶亲送礼 2:375 ;延期完婚 
2:551 以次； 没有婚姻礼仪 2:593; — 夫 


1367 



一妻制 与一夫 多妻制3 ; 20,26,28,64, 
84; 对经期女性的惧怕 3:65; 女性的嫉 
妒心 3:91» 专一之爱 3:103; —妻多夫 
式的结合 3:149, 150, 186; 转房婚 3: 
262_264; 妻姐妹婚 3：264 以次；离婚 
情况 3：274,283 

Australian aborigines. Central 澳大 

利亚中部的土著人1:5,67,273, 549, 
560；2：184,248；3：253 

-, North 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人2: 

98 

-， South 溴大利亚南部的土著人 

1:48,469,513,539,552 

- ， South-East 澳大利亚东南部的 

土著人 1:420 

一一 ， West 澳大利亚西部的土著人 1: 
66,67；2：132；3,164 

Austria 奥 地利：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 
1:95;结婚年龄1387;结婚率1：389； 
禁止从表亲婚姻2:101;结婚所需征得 
的同意2:342;情夫情妇制3:145;离婚 
情况 3:342,344,347 — 349,352, 355, 
362_364|判决分居3:355,358，359 
一 一 ， Jews in 奥地利的犹太人 ：从表 
亲婚姻2:101;协议离婚3：353 
Avanoes 阿瓦诺人3:107,158,165以次 
Avebury, Lord 艾夫 伯里： 谈原始乱交 
1:103，112 —116，165,225;谈聘礼 1 : 
364以次；谈岳父母与女婿之间的回避 
1:443;谈个体婚与外婚制的起源2：168 
以次 

Avoidance 回避： 兄妹回避 1:437 以次》 
姻亲回避 1:439_453,2:277 
Avola 阿 沃拉： 当地的婚姻礼仪 2:458 
Awemba 阿温巴人 1:151，152; 2:140, 
154,231;3:60,92 
Ayao 阿夭人，参见 Wayao 
Azande 阿赞德人，参见 Niam-Niam 


Azimba Land 阿津巴兰 1:183 
Aztecs ， of Pueblo Viejo 普韦布洛火山 

的阿兹特克人 3:5 


B 

Babar or Babber Islands 巴巴群岛 2: 

246,553 以次 

Babylonia 巴 比伦： 宗教性卖淫1:207, 
208,210_218,222,224;献身的妇女1: 
222；性交被视为一种亵渎1:407;父母 
的权威性2：329 以次； 结婚所需征得的 
同 意：同 上页；有偿婚姻2:407»新郎给 
新娘送礼2:416;给新娘的聘礼2：417； 
嫁妆2: 424;— 夫多妻制与纳妾制3: 
41;离婚情况3；306以次 
Bachofen ， J . J . 巴 霍芬： 谈原始乱交 
1:103;谈母权 1:275 

Badagas 巴达加人 1: 74; 2: 293, 294, 
399；3：127,131,163,281 
Baden 巴 登：延 期完婚1:558 
Bafiote 巴菲奥特人1:200 
Baganda 巴干达人 1: 312, 322, 327, 
343,360, 367,440,445, 545； 2： 31,89, 
95, 143, 144, 176, 211，268, 305, 379, 
405, 549} 3：33,37,60,61,79,176 
Bagas-Foreh 巴加福雷人 1:161 
Bagata 巴加塔人2:259 
Bagele 巴格勒人1:168 
Bagesu 巴格苏人 1 :342,362;2:143,】44 
Bagobo 巴戈博人 1: 352; 2: 123, 280, 
387,388,400,401,575；3： 15,300以次 
Bahima 巴希马人，参见 Banyankole 
Bahuana 巴华纳人1:440 以次； 3:66, 
67,270 

Bain, A . PI 恩: 谈羞耻感 U 567 t 谈爱 
情3：101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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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jar 巴贾尔：当地的婚姻礼仪2:459 
Bakairi 巴凯里人 1 ： 243,256,288,431, 
552 

Bakalai 巴卡莱人2:147 
Bakene 巴克内人2:〗43，144, 305; 3: 
285 

Bakoki 巴科基人1:153 
Bakongo 巴刚果人 1:91,156,157,243, 
284,291,366,474 以次； 2 :148,271,307 
Bakoi \ jo 巴孔乔人 1:506 
Bakundu 巴昆杜人2:23〗，391 
Bakwileh 巴奎勒人3:73 
Balasore 巴拉索尔人3:124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1 .197 
Bali (Indian Archipelago ) 巴厘人2: 
245,458 

Bali ( Kamerun ) 巴利人 1:423, 536, 
552 以次； 2:308;3:24,25 
Ballante 巴兰特人1:168，193以次 

Balmoral 巴尔莫勒 尔堡： 当地的婚姻礼 
仪 1:374 

Balonda 巴隆达人 1 :545,568 
Baluchistan 俾 路支： 通过交换女儿娶 
亲2:357,359;延期完婚2: 556;男女比 
例3：183 

Bambala ( Congo ) 班巴拉人（刚果 ） l : 

40,74,315,513 以次； 3:299 
Bambara (Ivory Coast ) 班巴拉人（象 

牙海岸 ）2:308 

fianabuddu 巴纳布杜人1:523 
Banaka 巴纳卡人1:503 
Bandar Kanching 万打坎钦3:145 
Bangala 班加拉人 1:232;2:380 
Bangerang 班格朗人 1:47, 66,127, 
251，500;2 : 135;3:164,253 
Bangongo 班贡戈人2:307 
Banias 巴尼亚人2:117,118,384以次 


Bai^jange 班姜格人3:22,37 

Banks Islands 班克斯群岛 1:257,427; 

2：127,279,280,382；3：149 
Bants 班特人2:1〗7，118 
Bantu peoples 班图人：类分式亲属制度 
1:237;赤身裸体1：544 
Banyai 巴尼艾人2；366,367 
Banyankole or Bahimas 巴尼扬科勒 
人，或巴希马人 1 : 153,230,544;2:94, 
143, 144, 256, 397, 402, 549； 3： 152, 
153,191,275 

I Banyoro 巴尼奥罗人2： 84, 94, 143, 
144,268,379,390,549,580；3：61 
Banza 班扎人3:24,100 
Baoule 鲍勒人2:308 
Bapedi 巴佩迪人3:153 
Barais 巴赖人2:525 
Barea 巴雷亚人1:烈5;2:351 
Bare ’ e-speaking Toradjas 讲巴雷埃语 
的托拉査人，参见 Toradjas 
Baris (Upper Nile ) 巴里人 （上 尼罗 ）1: 
544 

Barito tribes 巴里托人 1:48;2:552 以 
次 

Baroda 巴罗达 ：童婚 1:380 
Barolongs 巴罗隆人2：40 
Baronga 巴龙加人〗：328;2:139 
Barotse 巴罗策人 1 ： 195,510； 2：303；3 : 
20,21 

Bartle Bay 巴特尔湾3:236以次 
Bashkirs 巴什基尔人2 : 381.466以次 

Basoga 巴索加人 1: 153； 2： 143, 144, 

306,545 

Bassari 巴萨里人1:360 
Bastar 巴斯塔尔2:244,525 
Basukuma 巴苏库马人2 : 3 7】 

Basuto 巴苏陀人 1：151,248,29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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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556； 2： 172, 281, 443； 3： 34, 35, 
152,289,368 

Batamba 巴坦巴人 1 ： 343； 2： 157,172, 
175,305,379 

Bateke 巴特克人 1: 91，98, 286, 287， 
366；2：148；3：175 

Bateso 巴特索人 1: 543; 2: 143, 144, 
405；3：211 

Bathing 沐浴： 作为一种婚姻礼仪2: 

503 一 506 

Batonga 巴通加人1:506 
Batoro 巴托罗人 1:449;2:143,144,281 
Battas 巴塔人 1:353;2 : 120, 121,123, 
124,297,311，312,381;3:85 
Batua 巴图亚人 1:283 ; 2:306 ; 3:22 
Batwa 巴特瓦人3：70以次 
Batz 巴茨2:233以次 
Baur ， E . 鲍尔： 谈植物的自花授粉和 
动物的近缘繁殖2：238 
Bavaria 巴伐 利亚： 当地的异教通婚2: 

58»离婚情况3：342 
Bavili 巴维利人 1:49;2:51，147 
Bavuma 巴武马人2:306;3:36 
Bawar 巴瓦尔人3:117 
Bawenda 巴文达人1:564 
Baya 巴亚人 1:231 ;2:147,308,372 
Bayaka 巴亚卡人 1:157,513;2:61，96, 
387；3；299 

Baziba 巴齐巴人1:152 以次； 3:153 
Beating at weddings 婚礼上的打 斗：作 

为一种辟邪仪式2：494,495,517以次 
Beauty 美：人体美 2:4 — 23; 在文明发 
展的较低阶段上，女性显示人体美的时 
期很短3：71-74 

Bechuanas 贝专纳人 1: 52,53,563; 2: 

137,499；3：30以次，77,88,89,215 
Bedouins 贝都因人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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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Eupharates 幼发拉底河流 

域的贝都因人3：313 

- of Sinai 西奈的贝都因人2:268, 

312 , 419 , 504 , 516,520 

一 ~ -of South Arabia 阿拉伯南部的贝 

都因人2：274以次 

Beduan of North-East Africa 西北非 

的贝杜安人2：529 

Beduanda Kallang 比杜安达一卡朗人， 

参见 Biduanda Kallang 
Bees 蜜蜂： “结婚飞行” 2:195,196,224 
Beetles 甲虫 ：父母 对幼虫的照顾1:28; 

鸣叫时的颜色1 :485;触角1:489 
Beja 贝扎人1:155 
Belendas 贝伦达斯人1:145 
Belep Islands 贝莱普群岛2:155,509 
Belford 贝 尔福： 当地的女傧相2:526 
Belgium 比 利时：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 
1:95;结婚年龄1:387;叔侄女婚与姑侄 
婚2: 99 ;与收养亲属的婚姻2:156;离 
婚情况3：341-343,345,346,348,353, 
355,357,364;判决分居3:355,357 
Bella Coola Indians 贝拉库拉人2: 
108,109 

Bengal 孟 加拉： 买新郎2:43〗；婚姻礼 
仪2:441，492;高山地区的一妻多夫制 
3：117 

Beni-Amer 贝尼阿梅尔人 1 : 154;2:24, 
25,65,67,360,522(3:25 
Beni Mzab 贝尼姆扎布人〗：154,155, 
310;3:25 

Beni Ulid 贝尼乌利德人 i : 169 
Benin 贝宁 1:333,550 以次； 2: 404以 
次； 3:21，22,213 

Bentham ， J . 本 瑟姆： 谈对家人的性淡 
漠2：193 

Benua 贝努亚人 1: 92, 93, 119, 122以 
次； 2:296,439;3:11,270 


Berads of Bombay 孟买的贝拉德人 2: 

472 

Berar 贝拉尔 2 ： 160 

Berbers of Algeria 阿尔及利亚的柏柏 

尔人： 婚前贞洁1:155;与黑人女性的 
婚娴2：40；婚姻礼仪2：477,478,481 , 
494以次 

- of Morocco 摩洛哥的柏柏 尔人： 

从表亲之间的性淡漠2:194;不情愿出 
嫁女儿2:262;男女之间在语言上的差 
异2:277;已婚妇女更换丈夫的自由2: 
318以次，3:313;买卖婚2:409;嫁妆 
2:425;婚姻礼仪2：448,449,457,487, 
488,495,506,518,550 以次； 一夫多妻 
制3:77;离婚情况3；313以次 
Berlin 柏林：当地的聋哑人2:229;穷苦 
女性的月经情况3：74 
Bernhoft , F . 伯恩赫 夫特： 谈群婚和一 
妻多夫制3：226 

Berry 贝里： 结婚的不吉利日子2:570 
Besisi 贝西西人 1:85,86,92,352;3:12 

—— of Selangor 雪兰莪的贝西西人 

3：11以次 

Best-man 男傧相2:517,526,527,560, 
590以次 

Betel in marriage rites 婚姻礼仪中的 

槟榔2：455 

Betrothal 订婚2:432以次 
Betsi ] eo 贝齐略人2:249,302 
Betsimisaraka 贝齐米萨拉卡人1:321 
Bhils 比尔人2:500 
Bhotias 菩提亚人 1:125; 2:173 

- of Almora and British Carhwal 

阿尔莫拉和英属加瓦尔的菩提亚人 1: 
339；2：244,292,323,357,405 
Bhuiyas 布伊亚人 1 : 86,87;2:245,294; 
3：124 

Bhutan 不丹：初夜权 i : i 73 ; — 妻多夫 


制3:116,117,162,]89;男女比例3: 
162 以次； 群婚3：223 

Biduanda Kallang 比杜安达卡朗人 

1：321；2：119；3：11 

Bihar 比 哈尔： 当地的童婚1:380;婚姻 
礼仪2：472 

Bila-an 比兰人2:397以次 
Birds 鸟类： 雄雌关系和父母对幼鸟的 
照顾〗：29,30,36;发情周期1:79 以次； 
雌鸟有时追求雄鸟1:456;求偶1: 
471 —473; 雄鸟的“饰物” 1:478,489;发 
情时的颜色1: 478, 480 — 482,485以 
次；发情时的鸣叫1:484 — 487;发情时 
的气味1 :485 以次； 杂交2：35 以次； 交 
配本能的特点2:195— ]97;专一之情 
3:102;雄鸟和雌鸟结合的时间长短3: 
366 

Birhors 比罗尔人2:446 
Births 出 生率： 周期性波动1:82,83, 
85,91，94一101 
Bisayans 比萨扬人2:366 
Bismarck Achipelago 俾斯麦群岛 ]: 

147,355,356,420,421；2：246»382 
Blackfeet 黑脚人 1：338；2：104 
Belemmyans 布伦米人 1:110 
Blessings of parents 父母的祝福2: 
348—352 

Bloch ， I . 布 洛克： 谈原始乱交 1.103, 
104，]63;谈母权〗：276 

Blood in marriage rites 婚姻礼仪中的 

，血 2:445 — 448,504 

Blood-brotherhood 拜把兄弟：意味着 

对女人的共有3：238以次 
Boas ， F _ 博 厄斯： 谈头型的变化2：18 
Booking 博金 1:436 
Bockum 博库姆2:514 
Bodo 博多人1:143,351以次 
Boeotia 维奥 蒂亚： 古代的婚姻礼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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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Boers 布 尔人： 与霍屯督妇女所生的后 ; 
代2:39,45以次 

Bogadjim 博加吉姆人 1： 355； 2： 26, 
246,299,387,455 

Bogoras , W . 博戈 拉兹： 谈楚克奇人的 
性共有制3 : 229 

Bogos 博戈人 1：561；2：145,318,351, 
360,399,459；3：25,93,284 
Bohemia 波希 米亚： 当地的婚網礼仪 
2:475,479,530;结婚的不吉利月份2: | 
567 

Bohindu 博欣杜人2:157,549 
Bohuslan 布胡 斯伦： 当地的婚姻礼仪 
2：437 

Bokhara 布 哈拉： 当地的一夫多妻制3: 
37 

Bolivia 玻利 维亚： 协议分居3:359 
Boloki 博洛基人1:366, 505 以次； 2: 
157,307,318 

Bombay 孟买： 童婚1:380;婚姻礼仪 
2:500 

Bomokandi River 博莫坎迪河2:249; 
3：288 

Bopoto 博波托人1:545 
Bomabi Island 博纳比岛2:13 

Borneo 婆 罗洲： 野蛮部落1:76,542;2: 
122；3：14 

Bornu 博 尔努人 1.124 
Boro 博罗人 1:138，139,349,423,512， 
513,555；2：209,288；3：279*280 
Bororo 博罗罗人 1:50,73,91,427,457， 
549 } 2：240,288 

Bos , R . 博斯： 谈近缘繁殖2：222 
Botany Bay 植物湾 1:257,527,556 
Botocudos 博托库多人 1:57, 304 ;2: 
163,164,230 

Boudin ， Dr . 布丹： 谈血缘婚姻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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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gainville 布干维尔岛2: 85,246; 3: 
17 

Bourges 布尔日 ：当 地的婚姻礼仪2:589 
Brackel 布拉克尔2:513以次 
Brahmans 婆 罗门： 庆婚时期1:94;外 
婚制2 : 118，119，184;婚姻禁忌2：547 

- of Eastern Bengal 东孟加拉的婆 

罗门： 婚姻礼仪2:492 

- of South India 南印度的婆 罗门： 

为新娘破贞 1:171,172,184,185,187, 
192以次；与已婚妇女性交1:192;婚姻 
礼仪 2:484,519; — 夫多妻制3:76;纳 
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被认为是由婆罗 
门造成的3:198,199,203 
Brazil 巴西： 结婚年龄1:387;判决分居 
3：359以次 

Brazilian Indians 巴西的印第安人1: 

57, 193, 535, 547, 564； 2： 48, 61，88, 
201，209, 230, 240,253, 367, 378,453； 
3：53 

Breaking of objects 折断 东西： 在婚姻 

礼仪中 2:457 — 465;在离婚仪式中3: 
300以次 

Breton ， R . 布 雷顿： 谈加勒比妇女的 
语言2:276 

Bridal bed , blessing of the 对婚床的 

祝福 2:578 

Bride 新娘： 同新娘性交的不是新郎，而 
是别人〗：196 — 199,203 — 206;显示羞 
涩1: 4 28以次，2:5 46 ,560;进行反抗或 
表示悲伤2:沉 4 一273,560;从新家逃跑 
2:270 以次； 被人抬过门槛2:277,531， 
535 — 538; 佩 戴面纱2:277,527以次； 
在新娘身后扔鞋 2 :277,539 — 542^新郎 
向新娘送礼 2:404 — 406,415 — 423;被 
认为处境危险而且还会危及他人第25 
章以次各处，特别是在2: 496, 
563 — 565;被认为具有神圣性2:585以 


次 

Bridegroom 新郎：不情愿为新娘破贞 
第5章各处，特别是在1: 180 — 191, 
213,215;被认为处境危险1:191,216, 
第25章以次各处，特别是在2： 496, 
563 — 565;显示羞涩 1:427 — 429, 2: 
272,533,546,560 ; 受到新娘家人的反 
抗 2:254 — 264;被“抢掠” 2:272;受到 
新娘的反抗 2:264 — 273,560;受到新娘 
女友的反抗2:2 7 3 — 275;在新郎身后扔 
鞋2: 277,53 9 — 542;新郎向新娘送礼 
2:404 — 406, 415 — 423;新娘家人向新 
郎赠送回礼2：396 - 403,414 以次； 被 
认为具有神圣性2：585 
Bridesmaids 女傧相2： 526, 527, 550, 
551,555,558 

Bridesmen 男傧相2:526,527,557以次 
British Columbia 不列颠哥伦比 亚：当 
地的印第安人1： 129, 130, 227, 458, 
459,2:377;混血印第安人3:173 
Britons 不列颠人：群婚3:226以次 
Brittany 布列塔 尼：当 地的婚姻礼仪2: 
445,446,454,460,522,586 以次； 延期 
完婚2:558;结婚的不吉利日子2：570 
Broca ， P. 布罗卡 ：谈白 人男子与澳大 
利亚女子结合后不生育的问题2：43 
Broken Bay 布罗肯湾 1:257 
Brother 兄弟：姐妹出嫁必须征得兄弟 
的同意2：284 以次； 姐妹出嫁，兄弟可 
得到部分聘礼2：387 
Bryce, Lord 布 赖斯： 谈离婚3:372 
Buandik 班迪克人2：131以次 
Bubis 布比人 1:545 

Buddhism 佛教：关于独身的规定 1 : 

3卯以次 

Buddhists 佛教徒： 关于 兄妹婚的传说 
2:92; —夫 一妻制 与一夫 多妻制 3：46 

Buddhists of India 印度的佛教 徒：结 


婚年龄】：380; — 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 
制3：46 

Buginese or Bugis (Celebes) 布吉人 

(西里伯斯 ）2:484 

Bugis (Perak) 布吉人（霹雳 ）2:40 
Buin 布因人 1: 340, 341, 356, 365; 2: 

246,247,356;3:18,57,64,91，180 
Buka 布卡人2：85 

Bukoba 布科巴 1 :324,329;2:141，250 
Bukovina 布科 维纳： 当地的婚姻礼仪 
2:481,489 

Bulgaria 保加 利亚： 女儿在儿子娶亲之 
前按长幼之序出嫁〗：373 ;地域外婚制 
2:161;婚姻礼仪2:440,466,468,475, 
489,501,579以次 

Buiy ogees 布尼奥吉人 1:508;3:10 

Buntamurra 本塔穆拉人2:132 

Burdach ， C_ F. 伯 达奇： 谈女性羞涩 

1 ：492 

Burma 缅甸： 为身为处女的新娘破贞 
1:18 7 以次； 结婚率和结婚年龄1：383} 
国王与其半血亲姐妹通婚2:95;亲属通 
婚 2 :100;阻 挡齒郎 2:259;婚宴2：438 ; 
婚姻礼仪2 : 439,441；离婚情况3：316 
以次 

Burne，Miss C. S. 伯恩：谈婚姻礼仪 

2：433 

Burra Isle 伯拉岛2:227以次 
Burdon，Robert 伯顿：谈饰物是性吸 

引的一种手段1:499,528;谈着衣是一 
种性诱惑1:534 

Buru 布鲁人 2：122,210,21 K 388,389 
Burut 布鲁特 1:308 

Buryat 布里亚特人 1:350;2:356,381， 
473 

Buschmann , J . C. E. 布 希曼： 谈对 

父母的称谓1:242以次 
Bushmen 布须曼人 1:62,63,11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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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02, 303,465, 543, 551; 2: 25,84, 
201，209, 249, 253,255, 261 , 262,302, 
303,309,310；3：23,26,59,70,74,100 

- ， Namib 纳米布布须曼人1:303, 

326,341}2：376 ; 3：23,100 

——， Tati 塔蒂布须曼人1：62,63 
Bushongo 布尚戈人 1:447; 2:64,148 
Bussahir 布萨希尔人 H 18 

Butterflies 蝴蝶：颜色、声音、气味1: 

481,487 

Byblus 比布 鲁斯： 当地的宗教性卖淫 
1 : 209,214 

C 

Cagatal 卡加泰人1:248 
Caindu 昌都1:229以次 

Cainica 凯尼卡：当地穆斯林的婚姻礼 
仪2；468 

Cairo 开罗2：418,419,517,536；3：314 
Caishanas 凯沙纳人 1:57 
Calicut 卡利卡特：为处女破贞1 : 171, 
187;与婆罗门性交 1:192;— 妻多夫制 
3：128 

Calidonian Indians 嘻里多尼亚印第安 

人2:230 

California 加利福 尼亚： 当地的人结婚 
年龄1:387;离婚情况3：365 
California Indians 加利福尼亚的印第 
安人 1 :81 ,82,306,317,333；2： 39,106, 
107，163，164 ; 3:54,72 ; 混血3:173 
Californian Peninsula 加利福尼亚半 
岛： 当地的印第安人1:113,540 
Cambodia 柬埔寨 1： 85, 170 以次； 2 : 
366,374 

Canaanite cults 迦南崇拜：庙妓 1 : 

222;男妓】：224 

Canadian Indians 加拿大印第安人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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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94, 306, 324, 363, 424； 2： 399； 3： 
301 

Canara 卡 纳拉： 当地婆罗门的婚姻礼 
仪2：484 

一一 ， South 南卡 纳拉： 出生率的周期 
性波动1:96 

Canaris Indians 卡纳里人 3:107 
Canary Islands 加那利 群岛： 当地的土 

著人 1 : 155,168，397;2: 6,94 ,.308,478; 
3:25,101,151 

Canelos Indians 卡内洛人2:367,368 
Capiekrans or Canelas 卡皮克兰人，或 

卡内拉人1：139 

Car Nicobar 卡尔尼科巴岛3：180 
Caribs 加勒比人 1: 549,558,566 以次； 
2：82,83 , 241 , 275 , 276； 3： 3 , 36, 271, 
278,279 

-一 一 of Cuba 古巴的加勒比人1 : 167 , 
197—199 

— of Hayti 海地的加勒比人1:540; 
2：177；3：3 

Carinthia 卡林西亚：当地的婚姻礼仪 
2:579 

Caroline Islands 加罗林群岛 1:52;2: 
89,382,383；3：16 

Carthage 迦太基：庙妓1:222以次 

Caste endogamy 种姓内婚2:59以次 
Castle , W . E . 卡斯尔 等人： 谈近缘繁 

殖2：223 

Catholic Church ， the Roman 罗马天 

主教会：关于婚后节欲的规定1:178,2: 
559 以次； 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1,387； 
教士独身 〗 ： 4 0 2 , 4 0 3 , 4 06;对性污染的 
恐惧1:416;关于宗教内婚的规定2: 
56 — 58 ; 禁止亲属通婚2： 149 以次； 禁 
止姻亲通婚 2:152 — 154; 禁止与收养亲 
属通婚 2：155 以次； 禁止“宗教性 亲属” 
通婚 2 :156, 2 15;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 



2:338— 340; 嫁妆2:430;订婚和婚礼 
2:433;婚姻被视为圣事2: 576,3:328; 
按规定要举行宗教性婚姻仪式2 : 576, 
578;对一夫多妻制的态度3:50;对离婚 
的态度 3 :328 — 333,376;关于食宿分居 
的规定3 : 329以次 

Catholics, the Roman 罗马天主 教徒： 

宗教内婚 2 ： 57 以次； 与非天主教徒的 
婚 姻：同上页； 离婚与自杀 3：372 
Cattle-rearing 畜牧业 ：男人 的职业 1: 

297 

Caucasia 高 加索： 当地的结婚年龄丨： 
387; 抢夺婚 2：252 

Celebes 西里伯斯 1: 567 ； 2 ： 506, 521 , 
526,553 

Celibacy 独身生 活：第 11 章 
Centra 】 America 中美洲：纯白人的人 
数减少 2:18 ;对西班牙人的结婚限制 
2:41; 男女比例 3 ： 173 以次 
Central American Indians 中美洲印第 
安人： 结婚年龄 1:348; 内婚制 2 ： 39, 
外婚制 2 ： 110 以次 

Ceram 塞兰岛 ]: 52,422; 2:122,388 以 
次 

Ceres 刻瑞斯女神：对她的崇拜 1:399 
以次 

Ceylon 锡兰： 宗教性独身 1:398 以次； 
性羞涩 l:422 f — 妻多夫制 3: 131 — 
133; 男女比例 3: 163, 164, 169, 171 ， 
172,175 

Chamba 昌巴人 1；195 

Charlemagne 査理曼：多妻与纳妾 3 : 

50 

Chanruas 査鲁亚人 1: 47, 337, 338; 3: 
90,271 

Chastity 贞洁： 未开化民族中的婚前贞 
洁 — 160;童年订婚是保持贞洁的 
一种手段1:371 


Chaymas 柴马人〗：507,540,548 ; 2:47 
以次 

Cheremiss 切列米斯人2:242,243,380, 
381,516,533；3：131 
Cherokee 切罗基人2:105 
Chervin, N. 切 尔文： 谈男女比例3:63 
Chettis 切蒂斯2 : 362 
Cheyenne 夏延人2 : 5-4 
Chiaramonte 恰拉 蒙特： 当地的求偶方 
式 1：469 

Chibchas 奇布查人 1:396,4〗3;3:38以 
次 

Chichimec 奇奇梅克人1:139以次 
Chickasaw 奇卡索人 1:323;2:105 
Chikunda 奇昆达人2:139以次 
Child-birth 生育；产后节欲 L 67- 70 

Chili 智利：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1:95, 
96 J 01 ;结婚年龄1 : 387 

-一 Indians of 智利的印第安人 3 : 

36 

Chimariko Indians 奇马里科人2:318 
Chimpanzees 黑猩猩： -' 般都是以伴 
侣、家庭或家庭群体为单位生活1:35; 
两性关系以及父母对幼崽的照顾1: 3 5 ; 
当果子成熟时，数量就有所增加1:37 
Chin Hills 钦邦山区_ 2:312,387,390 
China 中国2： 360 以次； 参见 He-mi- 
ao ， Lolos ， Lutzu, Miao, Yogur 
Chinese 中国人：性周期性1 : 84以次； 
结婚的吉利时日和不吉利时日〗：94,2 : 
566 f 关于婚姻制度的传说 i : i 0 5 ; 寡妇 
殉夫 U 318 以次；寡妇再嫁1:322;儿女 
依长幼之序先后结婚1:372;结婚率与 
结婚年龄1: 3 75;结婚被视为一种责任 
同上页；宗教性独身1: 39 9;羞涩观念 
1:567;关于人体美的观念2:8,9，〗2;对 
妻子的态度2:28 以次； 婚前不相识2: 
30;混血儿2:39;种族内婚2:40;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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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婚2: 62;外婚制2： 115. 116, 153, 
209;父权与子女的孝敬2：327, 328, 
346;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28;鬼神 
观念2:346;有偿婚姻2:406;回礼2: 
414 以次； 新郎给新娘送礼2:415;男方 
给新娘父母一笔钱，为新娘做嫁衣2: 
415 以次； 婚姻礼仪2: 442, 453, 527, 
529,534,536,542,580,582;纳妾3:39, 
40,71,93 以次； 厌食牛奶3:68;离婚情 
况3：302-304 

Chinese of Canton 广州人：婚姻礼仪 

2；466,511 

- of Foochow 福 州人： 婚姻礼仪2: 

473，480,500,501，511，533以次 

- of Peking 北 京人： 婚姻礼仪2: 

511 

- of Swatow 汕 头人： 婚姻礼仪2: 

511 

Chinook 奇努克人2:8 
Chins 钦人2:73,115 
Chipewyan 奇佩维扬人 1：338,409 
Chippewa or Ojibway 奇佩瓦人2:33, 
34,103,290,368,369;3:76 
Chiriguanos 奇里瓜诺人 1:423; 2:287; 
3:276 

Chittagong Hill tribes 吉大港山地部落 

l ：117 f 2：25,6 U 245,294；3； 10,85 
Choctaw 乔克托人2：105以次 
Choroti 乔罗蒂人 1:92,337,457;3:271 
Chola Nagpur 焦达讷格 布尔： 当地的 
部落2：160,245 

Christians , the early 早期基督教徒： 

不赞成寡妇再嫁，鳏夫再娶1:323;对婚 
姻、节欲和贞洁的看法1:400 — 402, 
405,406,414 以次； 献身于神的处女1: 
404 以次； 苦行1: 4 0 5 以次； 礼仪性节欲 
1:4〗0,4】3,对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 
结婚的看法2：56 以次； 宗教性婚姻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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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576;对一夫多妻制的态度3：50, 
104;对离婚的态度3：327以次 
Chukchee 楚克奇人 ] : 58，130, 285, 
339,343, 349, 350, 368, 464； 2： 6, 12, 
40,201,242,364,401,448； 3： 6,7,55, 
56,75,81,86, 109, 110, 195,215, 219, 
220,228-232,277 

Chukmas 査克马人 1: 339; 53,323, 

441，450,492;3:273 
Chulim 丘利姆人1:142 
Chutiyas, Ahom 阿霍姆族丘蒂亚人2: 

455 

——， Hindu 信奉印度教的丘蒂亚人 
2：555 

Chuvash 楚瓦什人 1:143;2:516 
Circassia 切尔克斯 1:111， ] 12,142以 
次;2:114 

Circumambulation 绕行： 作为一种婚 

姻礼仪2：512-516 

Circumcision 割礼： 男性割礼 1：561- 
564;女性割礼1:564 

Clan 氏族： 地域群体与氏族群体的合一 
1:255,2:210 — 214;家庭与氏族的对立 
2:352以次 • 

— exogamy 氏族外婚 制：第 19章以 
次各处 

Class endogamy 阶级内婚2 : 60-68 
Classes 阶级： 不同阶级的结婚年龄 1 : 

392;阶级的起源2：65-67 
Classificatory system of relationship 
类别式亲属制 度：第 7 章； 被视为群婚 
的一种遗存形式 1:240 — 242,267 — 
271,273以次，3:242,251，258 —261;与 
氏族外婚制并存1:259,2:216以次 
Clenze 克伦兹2:510 
Clitoris and labia pudendl 阴蒂与阴 
唇:割破1:564 
Clothing 着衣第16章 



Coca ， Indians of 科卡人 1:5 4 0 
Cochin 科 钦人： 为处女破贞1: 172, 
187;结婚年龄1:383 

Cochin China 交趾 支那： 把牙齿弄黑 
1:528;关于人体美的观念2:8 
Coco-Maricopa and other tribes of the 
Gila and the Colorado 吉拉和科罗 

拉多的科科马里科帕人和其他部落 3:5 
Cocoa-nuts 椰子： 在婚姻礼仪中的用途 
2:453, 454 , 458 , 478 ; 作为多儿多女的 
象征2：454 

Codrington, R. H. 科德林顿；谈美拉 

尼西亚的性共有制3：246以次 
Coimbatore 哥印 拜陀： 当地出生率的 
周期性波动1：96 

Coins 硬币： 礼仪用途1: 199, 216； 2： 
473,474,477,480,481,535 
Colimas 科利马人2:549 

Colorado 科罗 拉多： 当地的离婚情况 

3：365 

Colour of the skin 肤色 2 : 12, 13,16 ， 

17,21 

Colours 颜色：动物发情时的颜色第 14 
章各处；花的颜色1:479 以次； 蒙昧人 
喜欢花哨的颜色1：510 
Columbia 哥伦比亚 特区： 当地的离婚 
情况3：365 

Comana 科 马纳： 庙妓1:223 
Comanche 克曼奇人1：317,529 以次； 
2：241 

“Concubinage ” “纳妾”3:35以次 
Congo 刚果 1:411,466,506,545,554; 

3:60, 79 — 81 ,83;混血3:175以次 
Congo, the Lower 下刚果 1:40,42;2: 

147,148,350,436；3：24,93,291 
— ， the Upper 上刚果 1： 55 5 2 ：25, 
148,211 

Coiyugal affection 夫妻感情 2:23 — 


31 , 104 以次； 3:97 -] 04,366 
——， duties 夫妻间的责任1:26 
“Consanguine family” “血缘家庭” l : 

239. 242,266,267,274；3：241 
Consent as a condition of marriage 得 
到应允是结婚的一个 条件： 第22章 
Consummation of marriage 完 婚：为 
保证或促使完婚成功而举行的仪式 1: 
178,2:457 — 467;完婚的公开性2： 436 
以次； 巫术影响被认为会阻碍完婚2: 
458,462;延期完婚 2:547 — 563;罗马天 
主教会对完婚的看法3：328 
Continence 节欲： 对新娘和新郎的要求 
1 ：178；2：547-563 

Coorgs 库尔格人 1: 94 ; 2:471，472 ; 3: 

127,128,163,193,225 
Copper Indians 科拍人2： 100 
Corea 朝鲜：结婚年龄〗：376 以次； 人们 
看不起独身者1:377;阶级内婚2：62； 
外婚制2:115;父亲包办儿女的婚姻2: 
328;新娘须寡言2:546;纳妾3：40,71 
Corinth 科 林斯： 当地的庙妓1:223 
Coroados 科罗阿多人 1: 288,304,348； 
2：378 

Coroapos 科罗阿波人2：378 
Corsica 科西 嘉：当 地的婚姻礼仪2:468 
Cos 科 斯：古 代的婚姻礼仪2:519 
Cossacks, Zaporog 扎波罗热的哥萨 

克：禁止结婚1：370,3 : 202 

—of Little Russia and Ukrainia 小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哥 萨克： 抢夺婚2: 
252 

Costa Rica 哥斯达 黎加： 当地的离婚情 
况3:3 4 2,353,354;判决分居3:354, 
355 

Courtesans 艺妓： 对艺妓的尊敬 1:164 
以次 

Courtship 求 偶：第 13 章； 1:491 —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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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ins 从表亲 ：从表 亲通婚 1:260 — 
262,2:68 —79,99 — 101 
Couvade 产翁俗 1:3,287 
Cowdung 牛粪： 在婚姻礼仪中的用途 
2:472,482,591 ; 被视为一种辟邪物 2: 
482 

Coyness, female 女性羞涩 1:163,433， 
' 453,473 — 475,491 — 496 

Crampe, Dr . 克 兰普： 谈近缘繁殖2: 

222,235 

Cranbrook 克兰布 鲁克： 当地的婚姻礼 

仪2：534 

Crawley, A. E. 克 劳利： 谈他人（而不 

是新郎）与新娘性交的习俗1:205以 
次； 谈性羞涩1:432;谈姻亲回避1:448 
以次；谈蒙昧人的所谓饰物和身 饰]: 
504;评笔者的外婚制起源理论2：197； 
谈在婚礼上口出恶语2：263 以次； 谈对 
新郎的反抗2:275;谈男女用语的差异 
2:276;谈礼物交换和买卖婚2:400;谈 
某些婚姻礼仪和禁忌2483,521;谈婚 
姻礼仪的所谓空缺2：594以次 
Cree 克里人 1:306,317,338,529;3:108 
Creeks 克里克人 1:305,323 ; 2:32，105, 
211,212,313,314 ; 3：54,276 

Crete 克里 特岛： 当地的婚姻礼仪2: 
474,479 

Croats 克罗地亚人：父母包办婚姻2: 
337; 婚姻礼仪 2:475,491,512 

Cromarty 克罗 默蒂： 当地的婚姻礼仪 

2：505 

Crooke, W. 克 鲁克： 谈某些婚姻礼仪 
2:483,484,523,524 

Crops 庄稼：私通被认为有害于庄稼的 
收获 1：314,407,2：123,178,181 
Cross River natives 克罗斯河土著 1: 

511 ； 3：285 

Cross-cousin marriage 交表婚 1: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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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71-79 
Crows 克劳人2:105 
Cuba 古巴：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1:95 
以次 

Cuenot 居 埃诺： 谈决定性别的因素3: 
171 

Cumana 库马纳人1:167 
Cumont ， F . 居蒙 ：谈巴 比伦的宗教性 
卖淫1：210 

Cunow ， H . 库诺： 评笔者的外婚制起源 
理论2:216;谈地域外婚制的起源2: 
216 

Curses 诅咒： 陌生人的诅咒2:228以 
次；父母的诅咒 2:348 — 352;老年人的 
诅咒2:351;临死之人的诅咒同 上页； 
尊者的诅咒2：351以次 

Customs as rules of conduct 习俗作为 

行为规则 1:69 — 71 

Cybele，Phrygian 弗里吉亚的赛比利 

女神： 对她的崇拜 1:400 

Cyprus 塞浦路 斯：当 地的婚姻礼仪2: 

533 

-， ancient 古代塞浦 路斯： 女子通 

过卖淫挣得嫁妆1:200,208;宗教性卖 
淫 1:208,209,213 —215 

Czechs 捷 克人： 据说以前曾有乱交1: 
no 以次 

D 

* • 

Daflas 达夫拉人3:116 
Dahl , L . 达尔：谈血缘婚姻2：227 
Dahomey 达荷美 1: 195, 317, 517; 
95,282,572 

Dakota ， North 北达科他：当地的离婚 

情况3：365 

-， South 南达 科他： 当地的离婚情 

况3；365 



Dakota or Sioux 达科他人，或苏人 1: 

245,338,500,510 以次； 2: 31 .104,313. 
322,323,404 ； 3：90 

Dakotan tribes 达科他部落 2 ： 104, 

105.212 

Dalmatia 达尔马提 亚：婚 娴礼仪 2: 
531; 延期完婚 2：557 

Damara. mountain 山地达 H 拉人 1: 

465 以次 

Danakil 达纳基尔人 ]:155 
Dancing，in courtship 舞蹈： 求偶舞蹈 

1 : 457 — 459. 470, 471 , 473, 501 , 502. 
512,513,555 以次， 2: 290 ， 293 ; 婚礼上 
的舞蹈 2:584,588-590,592 
Dardistan 达迪斯坦 1: 93, 143; 2: 26, 
155,292,472 ； 3：215 
Darfur 达尔福尔 1:123 
Darjeeling 大吉岭 3:117 
Darling River 达令河 ] : 232; 2: 3, 27. 
131 

Darwin ， Ch. 达尔 文：谈 乱交说 1: 
299 ;谈性选择和动物第二性征的起源 
1:477 以次； 谈爱与美的关系 2:22 以 
次；谈杂交 2:36 — 38 ;谈原始社会组织 
2:187 以次； 谈植物自花授粉和异花授 
粉的结果 2:218,219,234,235,238 ;谈 
近缘繁殖的结果 2 ： 219,238 
Darwin, G. H. 达 尔文： 谈血缘婚姻 
2 ： 225,226,235 以次 
Davao district 达沃地区 2 ： 450 
Days, lucky and unlucky for marriage 

结婚的吉利时日和不吉利时日 2 ： 566, 

569-573 

Dead, worship of the 对亡荞的崇拜 

2：346 

Oeath, contagion of 死亡蔓延 1:326 
Defloration customs 破贞习俗：第 5 

章； 1:162,212 —218 


Delaware Indians or Lenape 德拉瓦尔 

人，或莱纳佩人 2 ： 103. ： ^7 ； 3：90 
Delivery 分娩 •• 意在确保分娩顺利的仪 
式 1 :217,2: 186,487,490 以次 
Delphi 德 尔斐： 当地的女祭司 1:399 
Delsbo 德尔 斯波： 当地的婚姻礼仪 2: 
583,58-1 

Demnat 德姆纳特 2 ： 495 

Dene or Tinne 德内人 . 或廷内人 2 ： 109 

—■ —， Eastern 东部的 2:83,109 

-, Northern 北部的 1:233;2:83 

-, Southern 南部的 2:83 

-， Western 西部的 1:516 

Denmark 丹麦： 血缘婚娴 2 ： 227,234 ； 
孤立 的社区 2:234; 婚姻礼仪 2:516, 
518 ，「 )20，521 , 539，584 . 585,590 ;扔鞋 
仪式 2:539,541; 离婚情况 3 ： 335,344, 
345,349,351,364,374 ; 判决分居 3:355 
Desana 德萨纳人 1:423 
Deva-dasi 印度的提婆达西（庙妓 ） 1: 
165,186 以次 

Devay ， F. 代 沃伊： 谈血缘婚姻 2:225 
Dewangiri 德万吉里 3:162 以次 
Dharchis 达里人 2:446 
Dhimals 迪马尔人 1:143,35 1 以次 
Dieri 迪埃里人 1: 202, 203, 304, 505, 
560 ； 2 ： 50, 13K 133 - 135, 171 , 282 ； 3 ： 
149,150,217-249,252-256 ' 

Dill in marriage rites 婚姻礼仪中的莳 
萝 2：535 

Dinka 丁卡人 1 : 154 . 544 以次； 2: 144 ， 
175,306 ； 3 ： 216,289 

Disguises at marriages 婚礼 [: 的乔装 

2：518 — 526,591 

Divorce 离 婚：第 32 章 以次 ； i :53 

Djidda 吉达 2 ： 68 

Dogs 狗：发情的周期性 1: 〗 01 ;偏爱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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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狗2:196;近缘繁殖的结果2：219 
Domestication 驯养： 影响发情周期1: 
101;影响杂交2:37 

Dongolowees 敦戈洛维人1:466以次 
Dorey 多雷人2:50;3:16 
Dosadhs 多萨德人2:446 
Doves 鸽子： 性本能2:195 
Dowry 嫁妆2： 401 — 403,415 ~ 431 ； 3： 
368 

Dravidians 达罗毗 荼人： 结婚年龄1: 
380,382;图腾崇拜与外婚制2 : 〗16以 
次； 交表婚2：232以次；厌食牛奶3：68 
Drevlians 德雷夫利安人1:111 
Drinking together of bride and bride¬ 
groom 新娘与新郎共饮 2:452 — 454 
Duauru language 杜奥鲁语 1:243 
Ducks 鸭子 ：见了 新来的就兴奋 2:196 
以次 

Dusing ， C. 迪辛：谈决定后代性别的原 
因3:169,170,172以次 

Duke of York Group 约克公爵群岛 3: 

18,19,180以次 
Dukkala 杜卡拉人2:572 

Dunfermline 邓费尔 姆林： 当地人结婚 

的吉利日子2:572 

Durham，County of 达勒 姆县： 婚姻礼 

仪2：498 

Durkheim, E. 涂 尔干： 别人对他的批 
评1: 17 — 〗 9,21 ; 谈外婚制的起源2: 
183 — 185，216;评笔者的外婚制起源理 
论2：216 

Dutch 荷兰语 ：亲属 称谓〗：264 
Dyaks 达雅克人 1 : 52,327,523,559;2: 
2,49,50, 100,322,547, 552； 3： 72,99, 
277,367 

-, Hill or Land 山地或陆地达雅克 

人 1：145,340；2：122,297；3 : 14 
- , Sea 沿海达雅克人1:48,73,132, 


340,353;2:26,232,297;3:14 

—, of Sidin 希丁的达雅克人 U 
123；3：146 

- of Singkawang 辛卡旺的达雅克 

人 1:123 

E 

Ear ornaments 耳饰 1:502 — 505 
Easter Island 复活节岛 1:114, 137, 
203,356, 365, 504, 513 — 515, 520； 2： 
129；3：58,59,100 
Ealing in solitude 独食 1 ：431 

together of bride and bridegroom 
新娘与新郎共食 2：448-452 
Edeeyahs 埃迪亚人2：367；3：60 
Edo-speaking peoples 讲埃多语的民族 
2：95,146,312,313»506；3：24 
Efate 埃法特岛 1:245,296,410,411 
Efik people 埃菲克人 1:545 
Egbaland 埃格巴2:506 
Eggs 鸡蛋： 在婚姻礼仪中的用途1:15 
以次， 2:457 — 459,485 以次； 用来提高 
生育能力2：485以次 
Egypt 埃及： 要求新娘必须是处女1: 
155 ; 破贞习俗1:181;按长幼之序出嫁 
女儿1:372;关于女性美的观念2:11; 
沙对2:4]8,419;嫁妆2:425;婚姻礼仪 
2:517,526,529,533,536； 延期完婚2: 
551;结婚的不吉利月份 2: 567; — 夫一 
妻制与一夫多妻制3:25,38,74,76,93； 
女性美的维系时间很短3:73;离婚情况 
3：314 

- - ancient 古代 埃及： 祭司1:400; 

宗教性独身〗：404;神的配 偶：同上页； 
礼仪性清洁卫生〗：409;兄妹婚2：91, 
92,202,224 以次； 叔侄女婚2:98 以次, • 
—夫多妻制3:40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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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renfels ， Ch . v . 埃伦费尔斯：谈- 

夫多妻制3：106 

Ehrenreich , P . 埃伦赖希：谈卡拉雅女 

性方言2：276以次 
Eimeo 埃苗人2：300 

Ekenas 埃克纳斯：当地的婚姻礼仪2: 

466 

Ekoi 埃科伊人3:367,435 
Ellis , H . 埃 利斯： 谈欧洲怀孕人数的周 
期性波动1:99;谈性羞涩 1:418.431 — 
433;谈女性羞涩1 :453,493;谈男女性 
冲动的相对力度 U 456; 谈求偶1： 469, 
4 7 0, 493 — 496 ;谈跳舞 〗 ： 49 4;谈着衣是 
一种性诱惑】： 534;谈着衣的起源1: 
539;谈女性对男子之力的欣赏2:3以 
次； 谈人体美2: 4 ,7;谈对家人的性淡漠 
2:19 3 ;评笔者的外婚制起源理论2：197 
Elopement 私奔 1:371 ;2:3 I 9 — 326 
Embe 恩贝人2:345 

Empty saddles 空鞍： 婚礼 1: 的不祥之 
兆2：467 

Encounter Bay tribe 因康特湾部落 l : 

48,65,500 

Endeh 英德人2:553 
Endogamy 内婚 制：第 1 8章 
England 英格兰：对通奸的惩罚1:314; 
对依长幼之序出嫁女儿这一习俗的回 
忆1:373 以次； 结婚率 1:3 S 9; 结婚年龄 
I : 389 以次； 父母不参加女儿的婚礼1: 
435 以次； 英格兰的贵族2:65;禁婚亲 
等2:99，100，15〗；与亡妻姐妹结婚2: 
152;血缘婚娴2：225,226,235 以次； 阻 
挡迎亲的队伍2:260;结婚所需征得的 
同意2:339,343;婚姻礼仪2： 438,464, 
476,488, 510, 526 . 529, 534 . 539, 540， 
578,587 —589;扔鞋仪式 2:539 — 54];' 
结婚的吉利时 R 与不吉利时日2：570, 
572;宗教婚姻与民事婚姻2:577;离婚 


情况3: 335 — 338, 350, 35 K 360. 361 , 
363.369; 判决分居 3:336. 354 — 356 

- and Wales 英格兰和威尔 士：结 

婚率1:389;结婚年龄1:389 以次； 离婚 
情况 3:364.369 

English, terms of relationship 英语中 

的亲属称谓 I :264 — 266,272 

Epirus 伊庇 鲁斯： 当地的婚姻礼仪2: 

507,534 

Eravallens 埃拉瓦伦人1:48 

Erech 埃 雷克： 当地的宗教性男妓1: 
224 

Erinyes 厄里倪厄斯2:349,352 
Erromanga 埃罗曼加人 1:255,256,436 
以次； 2:247,355,356 ; 3:32 
Eryx 伊里 克斯： 当地的庙妓1：223 
Eskimo 爱斯基摩人 1 : 82, 227，231, 
282，307，308 ,34 5,346. 534 以次； 2:30, 
109,110,360,376,377,404；3：5,6,55, 
86,230,232,277,280 

- .Central 中部的2：377；3：86 

— _ —- , Western 西部的3:108,158 
Eskimo of Alaska 阿拉斯加的爱斯基 
摩人2:110 

- of the Aleutian Islands 阿留申群 

岛的爱斯基摩人，参见 Aleut 

of Baffin’s Bay 巴芬湾的爱斯基 

摩人3：194以次 

一 一 of Bering Strait 内令海峡的爱斯 

基摩人 1 : 308,362.463;3:232 

一 of Cumberland Sound 坎伯兰湾 

的爱斯基摩人3:55;混血儿2: 46;戴维 
斯海峡的爱斯基摩人1：233.307以次， 
2：110 

一 — of Fury and Hekla Straits 富里 

和海克拉海峡的爱斯基摩人1:232 

- of Hudsonrs Bay 哈得孙湾的爱斯 

基摩人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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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Iglulik and Winter Island 伊 

格卢利克和温特岛的爱斯基摩人2:27, 
28 

- of Melville Peninsula 梅尔维尔 

半岛的爱斯基摩人3：272 

- of Newfoundland 纽芬兰 岛的爱 

斯基摩人2：25 

- of Norton Sound 诺顿海峡的爱 

斯基摩人2：25 

- of Point Barrow 巴罗角的爱斯基 

摩人 1 : 136,231，232;2:30,29] ;3:6 

— — of Repulse Bay 里帕尔斯贝的爱 
斯基摩人1:231，338;2:376以次 
Essenes 艾赛尼派 1:400 
Esthonian，term for grandfather in 

爱沙尼亚对祖父的称谓1：248 
Esthonians 爱沙尼 亚人： 抢夺婚2: 
24 3;婚姻礼仪与禁忌 2.464,468,470, 
487，489,501，520 — 522,528, 544,582 
以次；延期完婚2:559;结婚时间依月相 
而定2：568 

Etruscans 埃特鲁斯 坎人： 女子通过卖 
淫挣得嫁妆 1:200 

Euahlayi 埃瓦拉伊人 ]: 150; 2: 551 以 
次 

Eurasians 欧亚混 血人： 锡兰欧亚混血 
人中的男女比例3：175 
Europe 欧洲：春季和仲夏的节日1: 
89 — 91; 农民庆祝结婚的时间1:93;城 
市中的卖淫情况1:160,164;私生 子]: 
160，16 4 ;结婚率和结婚年龄1:386 — 
394 ;由媒人包办的婚姻1:427;关于人 
体美的观念2:7 — 〗0;“实利婚姻” 2: 
34 ; 禁止姻亲结婚2： 153 以次； 禁止与 
收养亲属结婚2:156;乱伦的事例2: 
200 — 202; 新娘的礼仪性哭喊2:269以 
次；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42-344； 
嫁妆 2 : 43 0;汀婚与婚礼2:433;婚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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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2:444,445,454,471,498,507,512, 
527,589,595;延期完婚2:557 — 560;民 
事婚姻2:577;情夫情妇制3:145 ; 城乡 
中的离婚情况3：365,372 
——， ancient 古代 欧洲： 野蛮人的装 
饰 1:497;绘身 1:510;纹身 1:514 

-， mediaeval 中世纪 欧洲： 有人推 

测曾存在过初夜权】：174 —180;阶级的 
区分2：68 

- ， South-Eastern 东 南欧： 婚姻礼 

仪2：466 

Evil eye 邪恶目光 1 : 229,310,311，431， 
498,499, 516, 535 以次； 2: 264, 482, 
494-496, 502, 521, 525 - 528, 536, 
539,540,544 

Ewald, G. H. A. 埃瓦尔德：谈希伯 
来人的禁婚亲等2：209 
Ewart, J. C. 尤 尔特： 谈近缘繁殖2: 

220 以次 

Ewhe-speaking peoples 讲埃维语的民 

族 1: 41，155, 156. 161，219, 220, 245, 
397, 403, 404； 2： 145, 146, 250, 263, 
- 307,308,360,380；3:35,36,212 

Exchange of bride for bride 以新娘换 

新娘 2:354-359 

- of wives, temporary 临时换妻 

] ：230-234；3：257 

Exogamy 外婚制 ：第〗 9 章 以次； 类别式 
亲属称谓与氏族外婚制的共存1 : 259 ； 
2:216 以次； 外婚制是婚姻的一个障碍 
1:368;女婿与岳母之间的回避可追溯 
到外婚制上来1：444 

F 

False bride 假新娘2:522以次 
Fang or Fans 芳人2:147,176,211 
Fanti 芳蒂人〗：156, 296, 361; 2: 75, 



145,155,171,172,404 

Farnell , L . R . 法 内尔： 谈宗教性卖淫 

1:210,212-215 

Fasting of bride and bridegroom 新人 

的斋戒 2:544 以次 

Father 父亲： 为女儿破贞1:188以次 
Feasts with sexual licence 节日性放纵 

】 ：82 — 92, 111 , 234 ,235, 420;2:592;3: 
257 

Felkin , R . W . 费尔金：谈水土适应 
2：18 

Ferghana 费尔干纳 •.当 地的穆斯林 ] : 

568 

Fertility 多生 多育： 意在实现多生多育 
的某些仪式1:217 以次； 乱交或一妻多 
夫关系可能不利于多生多育1:334 — 
336 ;意在促进多生多育的婚姻礼仪2: 
467-486 

Fez 非斯 1： 434；2； 418,425,445,485» 
503，509,520,525— 527,529,531，580 

Fida，Negro of 菲达的黑人 1: 195, 
310;3:77 

Fife 法 夫郡： 结婚的不吉利月份2:567; 
矿工的婚姻礼仪1:374 ; 2:530 

Fighting for females 争夺女性 1:462— 
469,475 

Fyi 斐济 l : 127, 128, 148, 260 — 262, 
287, 318, 344, 356,422,465,494,501， 
511，517, 518,521，522, 527,529, 531, 
538,550,563,565,566, 568; 2: 10, 74，！ 
125,127,128,233,247,267,449；3：18, 
69,91,103;劳工输人3：165 
Filial love and regard 儿女对父母的孝 
敬 2:205,344 — 353 

Finck , H . T . 芬克：谈嫉妒1:302;谈 
原始“装饰物” 1:499,527 
Finke River 芬克河 1:273,513 
Finland 芬兰：结婚率1:389;离婚情况 


3 ： 351,364 

- — ^ -■ ， Swedish-speaking communities 

of 芬兰讲瑞典语的 社区： 婚姻礼仪 
2:466,493,529,530,582,584,585 

Finnish 芬兰语：亲属称谓1:243,247以 
次 • 

Finschhafen 芬什港 1:321 

Fire in marriage rites 火在婚姻礼仪中 

的用途 2:509 — 514 

Fish 鱼： 用于生育之意2 ; 484 以次； 在 
婚姻礼仪中的 用途： 同上页 
Fishberg , M . 菲什 伯格： 谈犹太人的 
出生统计资料3：179 

Fishes 鱼类： 父母的照顾1:28,36;颜色 
1:482;发情时的声音1:484;其他第二 
性征1:489 

Fison ， L . 法 伊森： 谈澳大利亚的“群 
婚” 3：258 

Flattening of the head 把额头压平 2: 

11 以次 

Fletcher t Alice C . 弗莱 彻：谈 类别式 
亲属称谓]:258 

Florence 佛罗伦萨 ：情夫 情妇制3:145 

Florida 佛罗 里达： 当地的离婚情况3: 
348 

Florida (Solomon Island ) 佛罗里达 

(所罗门群岛 ） 1: 521; 2: 127,382，400， 
401 

Foreigners 外来人：为处女破贞 1-187, 
188,191 

Formosa 台湾 1:84,309,321,505;2:2， 
298；3：16,99,273,274 
Fors 福尔人 1：75,160,361,501；2：443, 
549以次 

Forster , G . 福 斯特： 谈羞涩1:566 
Fort Johnston 约翰斯顿堡 1:183,287， 
294,295,328,330,360以次；2:7;3:65 
FouJa 富拉岛2:227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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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wler, W . W . 福勒： 谈分食仪式 3: 
320 

France 法国：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 1: 
95;中世纪时，主人为客人提供临时性 
妻子1:227;结婚年龄1:387,389;结婚 
率1:388 以次； 阶级内婚2: 64;贵族2: 
65;叔侄女婚与姑侄婚2:99;与收养亲 
属结婚2:156;乱伦2:200;血缘婚姻2: 
226;内婚社区2：233 以次； 结婚所需征 
得的同意 2:340 — 342 { 父权和孝义的观 
念2：341 以次； 嫁妆2:430»婚姻礼仪 
2： 458, 475, 501，502, 518, 526, 529, 
536;延期完婚2:558;结婚的不吉利月 
份2:567;结婚的不吉利日子2:570以 
次；民事婚姻2:577;离婚情况3：339 — 
341,345 — 348, 353, 357, 360 - 362, 
364,367, 369;判决分居3:339, 341， 
354,356以次 

Fraser Island 弗雷泽岛2:552 
Fraternal love 兄弟友爱2：205 
Frazer，Sir J. G. 弗 雷泽： 谈文 化现象 
的相似之处1:2»谈欧洲的所谓初夜权 
1:178;谈宗教性卖淫 1:209 — 211,214, 
216,219;谈类别式亲属制度是群婚的 
一种残 佘形式1:241, 268 — 270; 谈姻亲 
回避 I : 446 ;谈蒙昧民族的头饰1:508; 
丧葬期间 的绘身1:511; 货外婚 制的起 
源2:179 — 183;评涂尔干的外婚制起源 
理论2:183 —185;评笔者的外婚制起源 
理论2:203,204,206;谈与外婚制联系 
在一起的 地域隔离现象2 ：212以次》谈 
图腾 崇拜、外婚制度与类别式制度的合 
— 2: 2 〗 7 ;谈澳大利亚的交换婚2：358 
以次;谈新娘的寡言2:546;谈延期完婚 
的习俗2：560,562 以次； 谈楚克奇人的 
群体性关系3：229以次；谈转房婚和妻 
姐妹婚是群婚的遗存形式3：262-265 
Freud, S . 弗洛 伊德： 评笔者的外婚制 
起源理论2:203以次 


Fruit or grain thrown at wedding 在 

婚礼上抛撤果实或谷粒2：470-484, 
586 

Fregians 火地人 1:47,54_56,72,283, 
304,349,497,530,535,541,547；2 : 28, 
38,39,253,309以次 

Fulah or Fulani 富拉人，或富拉尼人2: 

95 

Fulfulde 富尔富德语1:247 

Fustel de Coulanges ， N . D . 甫斯特 

尔•德•库 朗日： 谈原始雅利安人中的 
父权2：347以次 

Futuna 富图纳人 1:344,425;2:128 

G 

Gaddanes 加当人 1:52,84 

Gait , E . A . 盖特： 谈印度的童婚1: 

382 以次； 谈兄弟共妻3：220 
Gakkars 加卡尔人3:162 
Galactophagi 加拉克托法吉人1:107 
Galela 加莱拉人3:14 
Galibi 加利比人1:249 

Galicia 加利 西亚： 当地的婚姻礼仪2: 
492 

Galla 加拉人 1:52，154，155,544;2:88, 
89,144,145,443；3：275 
Gallon , F . 高 尔顿： 谈血缘婚姻2 : 225 
Gambier Islands 甘比尔群岛 1:519, 

530 

Garah 加拉人3:181以次 
Garamantians 加拉曼特人 1:108，110 
Gardenston 加登 斯顿： 当地的婚姻礼 

仪2：469,587 

Garenganze 加伦甘泽人 1:42 ; 3:285 

Garhwal 加瓦尔3:162 

Garos 加罗人 1: 144,460, 461; 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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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32, 272, 575; 3: 32, 72, 84, 273. 
286,287 

Gaul 高卢：当地的宗教性独身1：399； 
父权2:337;嫁妆2:426;据认为曾有过 
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3：48 
Gazelle Peninsula 加泽尔半岛 1:40, 
365,366,438; 2： 246, 279, 388,455； 3： 
57,181,274 

Geelvink Bay 海尔芬克湾 1:147; 2: 
547,552;3:217 

Gennep ( A . Van ) 范. 根 纳普： 谈对 

新郎的反抗 2 : 27 5 ;谈婚姻礼仪2：438 ; 
谈结婚是一种人生礼仪2：564 
Georgia 佐 治亚： 当地的结婚年龄1: 
387;离婚情况3：365 

Georgian 格鲁吉亚语：对父亲的称谓 
1：243 

Gerland ， G . 格 兰德： 谈纹身谈 
美的种族标准2:11以次 
German 德 语：对 父母的特:谓1:248 
Germans , ancient 古代日尔曼人：结 
婚率和结婚年龄1:386;内婚制2：41, 
63;禁婚亲等2:101,208;分门立户2: 
2 08;抢夺婚2:2 52 ;父权 2；333 以次； 结 
婚所需征得的同 意：同上页； 诅咒2: 
351;买卖婚2：412 以次； 回礼2:415;聘 
礼成为新娘的财产2：421 以次； 晨礼2: 
422;订婚仪式 2:436;— 夫多妻制3: 
47;离婚情况3：325以次 
Germany 德国：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 
1:95,98;结婚头一天早上将新衣带给 
新婚夫妇的习俗1:190;结婚年龄1: 
387 — 邡 9 ;结婚率1:389 以次； 缔结婚 
姻时的经济考虑2:34;阶级内婚2：63 
以次；叔侄女婚和姑侄婚2:99;迎亲队 
伍须快速行进2:263 ; 新娘的哭喊2: 
269,270;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39, 
340,342 以次； 晨礼2:422;嫁妆2:430; 
婚姻礼仪2: 437, 440, 444, 451，461， 


475,476,492,493,498,501,502,512- 
514, 517, 522, 530, 535, 536, 539,584, 
589 以次； 仪式性扔鞋2:539,541;婚姻 
禁忌2:543,544;延期完婚2:558;结婚 
的不吉利月份2:567;结婚日期受月相 
的影响2:568;婚礼日期 2 : 569 t —夫多 
妻制3：50 以次； 传说和农民旧俗中的 
“育种”做法3:144;离婚情况3:342, 
344. 347,349,350,352 ,357,360 — 364; 
“解除夫妻间的同居关系” 3：354-357 
Ges or Crans 热斯人，或克兰人3:270 
Gifts to the bride and to the bride ¬ 
groom 送给新娘和新郎的礼物：第 23 
章各处 

Gila 希拉河 1:469 

Gilbert Islands 吉尔伯特群岛 1； 136； 
2：128 

Gilgit 吉尔吉特2:274 
Gilyak 吉利亚克人 1: 350 t 2 : 74,242, 
364；3：7,110,158,184 

- ， Smerenkur 斯莫棱克的吉利亚 

克人3：110 

- of Sakhalin 萨哈林的吉利亚克人 

1：350 

Gippsland 吉普 斯兰： 当地的土著人1: 
531 ； 3：150 

Giraud - Teulon , A . 吉罗一特龙：谈原 

始乱交 1:103，123，124,336;谈嫉妒1 : 
300 

Gloucestershire 格洛斯 特郡： 当地的婚 

姻礼仪 1:374;2;260,476 
Goa 果阿 •• 当地的破 贞习俗 1.173 
Go ^ jiro 瓜希罗人 2 ： 111,378 
Go - betweens 媒人： 包办婚姻 1:426 以 
次 

Goehlert , V . 格勒特：谈公马和母马的 
出生比例3:172 

Goethe , J . W . v , 歌德. •谈黄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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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作用2:510 

Gold 戈尔德人 1:323,324 ; 2 : 113 ; 3:280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1:156,310,501; 
2；96；3；60,103 

Goldemveiser ， A . A . 戈登威泽 ：谈母 

权 1：282 

Gonds 贡德人2:77,244,245,266,439, 
450,471，525;3:85,219 
Gorillas 大 猩猩： 以伴侣、家庭或小家庭 
群体为单位生活1:33 — 35;两性关系和 
父母对幼崽的照 顾：同上页； 交配期1: 
81 

Gotland 哥德兰：当地的婚姻礼仪和禁 

忌2：573 

Goulburn tribe 古尔本人2:326 
Gournditch-mara 贡迪奇马拉人 1:66; 

2： l 31,132,159,169 t 3：214 
Graebner ， F . 格雷 布纳： 谈文化现象的 
相似性1:3 — 5 

Grain or fruit thrown at weddings 在 

婚礼上抛撤谷粒和水果2:470 — 484, 
586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结婚年龄 i : 

3 8 h 内婚社区2：233以次 
Greece 希腊：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 i : 
95;女儿在儿子娶亲之前按长幼之序依 
次出嫁1:373;结婚年齡1:387;抢夺婚 
2:25〗；新娘的哭喊2:269;婚姻礼仪2: 
452,474,488,489, 505,507,510, 514， 
536,583»结婚的不吉利月份2:567;结 
婚的吉利日子2:571;离婚情况3：344, 
35 知判决分居3：355,356 

-, ancient 古 希腊： 据猜想曾存在 

过母权 M 06; 对客人的尊敬1:228;对 
陌生人的看法1:228;寡妇殉夫1 : 319 ; 
寡妇再嫁1: 3 22 以次； 对结婚和独身的 
看法1:384以次》宗教性独身1:399, 
405;礼仪性清洁卫生1:409;争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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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关于人体美的观念2:11;爱情观 
念2：29 以次； 关于兄妹婚的传说2：92； 
与收养亲属结婚2:155;归因于乱伦的 
恶果2:181 ; 家庭情感2:207;抢夺婚2: 
251:父权2：333 以次； 结婚所需征得的 
同 意：同上页； 对父母的孝敬2:347 } 父 
母或长辈的诅咒和祝福2：348 - 350, 
352;对厄里倪厄斯的信仰2：349,352； 
有偿婚姻2：410 以次； 回礼 2:415( 新郎 
给新娘的礼物2：420以次；给新娘的聘 
礼2:420;嫁妆2:427,428, 430 f 婚姻礼 
仪2：450,466,473,482,483,505,510^ 
539,575 以次； 结婚日期受月相的影响 
2:568;—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与纳妾 
制3：48以次*离婚情况3:318,319,376 
Greek 希 腊语： 亲属称谓1:243 
Greek Church，the Orthodox 希腊正 
教会： 内婚限制2:58;关于禁婚亲等的 
规定2：149 以次； 禁止两兄弟娶两姐妹 
2:152;“宗教亲属 ”2: 156,215;婚姻礼 
仪2: 454 ,4 79 ;关于离婚的规定3:333 
以次 ' 

Greeks of Southern Macedonia 南马其 
顿的希 腊人： “举起”新郎2：272 
Greenland 格陵 兰岛： 当地的混血儿2 : 

38;对丹麦商人的结婚限制2：41 
GreenJanders 格陵兰人 1-72,130,137, 
141，142,191，231，307,338,346, 474, 
523,524;2:25,32,33,84,85,110,154, 

170，215，241，264，265，560，561 ; 3 : 6， 
75,80,90,108,195,272 
Groomsmen 男傧相2: 517, 526, 527, 
551，555,560,590以次 

Groos » K . 格鲁斯 ： 谈求偶和女性羞涩 
1:493以次 

Grosse , E . 格 罗塞： 谈抢夺婚2:253; 
谈父权2：353 

Ground ， marriage rites Intended to af ¬ 
ford protection against dangers from 


the 意在防止地下危险的婚姻礼仪 2: 
470,530 — 542 

Group-marriage 群婚：类别式亲属制 

度被认为是群婚的遗存形式]:240 — 
242,267 _ 271，273, 274, 3: 242, 251, 
258— 261;姻亲回避被追溯到性公有制 
或群婚1:444,452;某些婚姻礼仪被追 
溯到群婚2:590;还有不少习俗也被认 
为是群婚的遗存形式3: 257,266 ;转房 
婚和妻姐妹婚就被认为是这种遗存形 
式3：261-266 

- and other group-relations 群婚和 

其他群体性关 系：第 31 章 
Gruenhagen ， A. 格林 哈根： 谈动物的 
交配期 

Grupen ， C. U. 格 鲁彭： 谈欧洲据认为 
曾有过初夜权1：175 
Guachis 瓜希人 1:56 

Guaita, G. v. 圭塔：谈近缘繁殖 2: 

222 

Gualala 瓜 拉拉人 2:107,177 
Guam 关岛3：16,99,100 
Guanas 瓜纳人 1:349,462; 2: 287,404; 
3：53 

Guarani 瓜 拉尼人 1: 194, 317, 349, 
396；2；112；3：53 

Guaraunos 瓜劳诺人 1 ： 46,47,348； 3： 
53 

Guarayos 瓜 拉约人 1:304，305,312; 3: 
279 

Guatemala 危地 马拉： 当地的印第安人 
2:47,533;离婚情况3:342,353;判决分 
居3:353,355 

— ， ancient 古代的危地 马拉： 初夜 
权1:16 7 ;女子通过卖淫挣得嫁妆1: 
200;宗教性独身1:396;同奴隶结婚2: 
61;半血亲兄妹婚2:97;父母为儿子挑 
选妻子2327;离婚情况3：302 


| Cuatos 瓜托人 1 :56,57,304 
Guayaki 瓜亚基人1:56 
Cuaycurus 圭库鲁人 1 ： 117, 118,348, 
419,420,511 f 2：287,549；3：26,98 
Guests 客人： 为客人提供临时妻子 1: 
225- 230,3 ： 257 以次； 对客人的尊敬 
1：228以次 

Guiana 圭亚那：沿海部落1:551; 土著 
人2：6,28,39,3：70,90 
Guiana, British 英属圭 亚那： 当地的 
土著人 1 : 139,348,424,2:47,368,3:71 
以次； 当地的东印度苦力3：165 
Guinea 几 内亚： 下几内亚1:397; 南几 
内亚 1 : 366,2:53,358,3:61,368 
Guisborough 吉斯 巴勒： 当地的 婚姻礼 
仪2：460,498 

Gujars 古贾尔人3： 122,123, 162,189, 
191以次 

Gulgulias 古尔古利亚人 2：446 
Gypsies 吉普 赛人： 近亲结婚 2:91 ;婚 
姻礼仪 2:459,460,483,508,539 以次； 
关于谷物的迷信 2：483 

H 

Hackness 哈克 内斯： 当 地的婚姻礼仪 

2：480 

Haddon ， A. C . 哈登： 谈回礼2:401 
Haecker ， V. 黑 克尔： 谈鸟儿 的鸣叫 
1: 4 88, 4 9 4 ;谈女性羞涩1:493; 谈近缘 
繁殖 2：223 

Haida 海达人 1:113, 130,306; 2: 107, 
108,369 

Hailes, Lord 黑尔斯：谈初夜权在古代 
苏格兰的所谓存在 1:175—177 

Hair 头发：婚娴礼仪中的发式2:465, 
584 

H^jongS 哈琼人 1 : 144;3:2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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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mahera 哈马黑拉岛 2:1 M 
Handkerchiefs 手绢： 在婚礼中的用途 

2：445 

Harappa 哈拉巴 1:173 
Haris 哈里人2:446 
Hartland, E . $. 哈 特兰： 谈古代对生 
育的看法1:16,292 ; 谈母权1：44,45, 
278,279,285;谈蒙昧人对贞洁的看法 
1:159;谈巴比伦的宗教性卖淫 1:212 — 
215;谈嫉妒1:300,333 以次； 谈姻亲回 
避1:443;谈各种婚姻礼仪2：447,470, 
590 

Hausa 豪萨人2:146,147 
Havasupai 哈瓦苏派人 1:347; 2: 39, 
40,322 

Hawai 夏威夷 1: 114, 115, 128, 136, 
137, 149, 194,227,230,238,309,310, 
333,370, 514； 2： 27, 85, 93； 3： 18, 72, 
148, 165, 168, 175, 196, 240,241,285; 
当地出生的外国人3:175;混血儿 ：同上 
页 

Hawaian system of relationship 夏威 

夷式亲属制度1:238 — 240,246,247, 
249,252, 265,267*3:240 以次 
Hazara 哈扎拉人2:274 
Head-dress 头饰 1:507_510 ; 2:584 
Head-hunting 猎头 1:52;2:2,3 
Heape, W. 希普： 谈动物的交配期1: 
78,492|谈家人间的通婚2:206;谈绵羊 
中的近缘繁殖2:220;谈人类繁殖力的 
增强3: 79 ;谈决定性别的因素3：171 
Hearth 炉灶 ：围炉 灶绕行2:512 — 514, 
516 

Hebrews 希伯 来人： 对陌生人的看 法]: 
217;依长幼之序结婚1:372;结婚被认 
为是一种宗教责任1:377;结婚年 龄：同 
上页；性交被认为是一 •种 裹续1:407;礼 
仪性清洁卫生1:409以次；祭司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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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割礼1:562;爱情2 : 29;内婚制 
2:52,55;半血亲兄妹婚2:96 以次； 从 
表亲通婚2:101,209;禁止姻亲结婚2: 
152,154;家户2:209;抢夺婚2:251;父 
母的权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义2：330, 
346 — 348;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 ：同上 
页； 父母的诅咒和祝福2:348,351 ; 劳务 
婚2:407;买卖 婚：同上页； 新郎给新娘 
送礼2:416;给新娘的聘礼2:417;婚姻 
礼仪2:500,509,510,527;—夫多妻制 
和纳妾制3:41,42, 75,93;转房婚3: 
216 以次； 离婚情况3：307-310 
Hebrides 赫布里底 群岛： 当地的国王 
3：227以次 

Heiltsuk 海尔楚克人2:108 
Heliopolis or Baalbec 赫利奥波利斯， 

或巴勒 贝克： 当地的宗教性卖淫1: 
209,213-215,217 以次 

Helmsiey 赫尔姆 斯利： 结婚的不吉利日 
子2：572 

He - miao 黑苗2:73,74,78,233 
Henna 棕红色染料】：511 以次； 2:502, 
503,506,590以次 

Hensen ， V . 亨奉： 谈近缘繁殖2:223, 
238 

Herbert Vale 赫伯特山谷 1:464 
Herero 赫雷罗人 1: 42,】52,336,360, 
36] ，506,563;2:75,136,137,153,154, 
172, 271, 281，303,351,379,399, 549； 
3: 74, 184. 185, 211 , 232 — 235, 283, 
284,289 

Hermaphroditism 阴 阳人： 近亲结婚的 

结果2:223,239 

Hertz , W . 赫茨：谈巴比伦的宗教性卖 
淫 1:216 

Heruli 赫鲁 利人： 寡妇殉夫1:319 
Herzegovina 黑塞哥 维纳： 延期完婚2 : 

557 


Herzen, A. 赫 尔岑： 谈俄国的所谓领 

主权1：175以次 

Hiaina 夏伊纳 ] : 440 , 449 ; 2 : 445,494 , 
507,547 ' 

Hidatsa 希达察人〗： 272; 2: 105,289, 
290,323,377 ,393,394-401; 3:217 
Himalayans 喜马拉 雅人： 交换妻子1: 
232;婚姻礼仪2 325; —妻多夫制3: 
]16 — 122,183,193,226;男女比例3: 
161-163 

Hindu-Kush 兴都 库什： 当地的一妻多 
夫制3：111 

Him, Y. 赫恩： 谈女性羞涩1:493;谈 
光亮的刺激作用1:494;谈原始“饰物” 
1:527;谈遮掩生殖器的习俗1:536 
Hiw 休人2：78,80；3 ：245 

Hobhouse ， L. T . 霍布 豪斯： 谈交换礼 

物2:400 

- ， Wheeler, G. C. And Ginsberg, 

M . 霍布豪斯、惠勒和金斯 伯格： 对简 
单民族中的婚前贞洁的看法1:157 — 
159;谈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实行1：283； 
谈简单民族中女性的择偶自由2：308- 
31〗；谈买卖婚2:396;谈简单民族中的 
—夫—妻制和 一 夫多妻制3:2,3,21， 
2 7 ;谈这些民族中的离婚情况 3.278 
Holderness 霍尔德 内斯： 当地的婚姻礼 
仪2：588 

Holi，festival of，in India 印度的好利 

节 1:87,88,92 

Holiness 神 圣性： 性不洁与神圣性的关 
系 1:409 — 415 

Holland 荷兰：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1: 
95;结婚年龄1:387;结婚率]:388;叔 
侄女婚和姑侄婚2:99;阻挡迎亲队伍 
2:260;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42;婚 
姻礼仪2:501;离婚情况3：345,346, 
348,355,364;判决分居3:355 


Holy men 神职 人员： 为新 娘破贞 1 : 
191;与神职人员性交1 : 〗91 一 193，196, 
218,224 

Homosexual intercourse 同性性交：在 

闪米特人的某些礼拜仪式中1:224;有 
人指望通过与神职人员性交，得到超自 
然的好 处：同 上页；在夏威夷〗：370;发 
生频率2:201;原因2 : 201;3 : 206;作为 
对婚姻的一种经常性替代3:254;离异 
理由3:324,326,338,344,349{分居3: 
329以次 

-- persons among savages 蒙昧人中 

的同性恋者1:337 

- tendencies 同性恋倾向2:192, 

. 197 

Honey in marriage rites 蜂蜜在婚礼中 

的用途2；452,474 ,488,489,579以次 
Honeymoon 蜜月 1:439;2:277 
Horses 马： 马与驴的杂交2:36;公马遇 
到陌生的母马就会兴奋 2 j 96; 近缘交 
配 的后果2:220;公马与母马的出生比 
例3：64,172 

HOS 荷人 1 : 87, 364, 470; 2: 26, 245, 
271,453 

Hose, Ch. and McDougall ， W . 霍斯 

和麦克杜 格尔： 谈外婚制的起源2: 
188-190 

Hospitality 好客 1:225 — 230 
Hottentots 霍屯督人 1 : 9〗 ， 511 ， 513, 
545，551，552，564; 2 : 7，25,31，39，45， 
51 , 139, 194, 231 , 249. 302, 303, 315, 
366;3:23,152;混血儿2:39,45以次 
Hovas 霍瓦人〗： 256, 509,510; 2: 12, 
13,24,51,55,61,249,302 
Howitt, A. W. 豪 伊特： 谈澳大利亚 
的“群婚” 1:203,3:258,260;谈澳大利 
亚外婚婚组的起源2:180;谈群婚是人 
类的一种原始状态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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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uza, E. 赫 鲁扎： 谈古代希腊的买卖 
婚 2:411; 谈雅典的一夫多妻制 3：48 
Huichol 惠乔尔人 1 ： 305,413,414 ； 2 ： 
288 以次 

Huototo 维托托人 1:129,555;2:378 ; 3: 
98 

Human sacrifice 人祭 1:7,3 ] 7 
Humboldt, A. V. 洪堡 ：谈美 的种族 
标准 2:9 ， 1 3 ; 谈蒙昧人的部落相貌 2: 
14 

Hume, D. 休谟：谈美 2:5 ;谈雅典的半 
血亲兄妹婚 2：199 

Humphrey’s Island 汉弗莱岛 2 : 453 以 

次 

Hungarian 匈牙 利语： 亲属称谓 1:248 
Hungary 匈 牙利： 结婚率 1:389 ;女性 
对男性力量的欣赏 2 : 3 ;禁止从表亲婚 
姻 2:101; 离婚情况 3:342,347 — 350, 
362 — 364; 判决分居 3:355,356 
Hunter River 亨特河 1:464 以次 
Hunting peoples 狩猎 民族： 社会状况 
1:54 — 68; 对婚前贞洁的看法 1:158 以 
次 * 计算世系的方法 1:283; 早婚 1: 
363; 女性的择偶自由 2 ： 309,310,314 - 
316; 劳务婚 2:374; 有偿婚姻 2:375 以 
次 *— 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 3 ： 26- 
28,84_86; 离婚情况 3,278 
Hunza 罕萨 1:173 
Hupa 胡帕人 1:82 ， 140;2:371，378 

Hurons 休伦人 1:306;2:102,154,3:5, 
81,216 

Husband 丈夫：不同妻子住在一起 i: 
38,39,45; 买丈夫 2：431 

Huth, A. H. 休思： 谈近缘繁殖的后 
果 2,221,222,224 以次 
Hybridism 杂交或混血 2:35_38 ;对后 
代性别的影响 3 ： 173-178 
Hyderabad 海得 拉巴： 当地的童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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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ophagi 希洛法吉人 1:108 

Hymeneal blood 初婚之血 1:190 以次 ; 

2:564,586 

Hypergamy 攀髙婚 1:381 以次； 2: 59, 
60,64 以次 


Iboina 伊博伊纳 2:94 
Ibo-speaking peoples 讲伊博语的民族 

1:156 ; 2:6 ， 146 ， 155,307,384 
Ichcatlan 伊奇卡特兰 1:396 
Ichthyophagi 伊奇塞奥法吉人 1:108 
Idaho 爱 达荷： 当地的离婚情况 3：365 
Idigas 伊迪加人 2:357 
Ifon 伊丰人 3:154 
Igalwas 伊加尔瓦人 1:40 
IgHwa 伊格利瓦人 1:439 以次 
Iglulirmiut 伊格卢利尔缪特人 1:308 
Igorot 伊戈罗特人 1 ： 146 ； 2 ： 575 ； 3：15 

- of Bontoc 邦都的伊戈罗特人 1: 

132,326,340 ； 2 ： 154 } 3；273 
Illegitimate births 私生： 在欧洲 i : 96 ， 
160,164 

- children 私生子：所受的待遇 1 : 

27,47; 男女比例 3:173,180 

Illinois 伊利诺斯人 1:305; 2: 289; 3: 
287 

Illinois 伊利诺伊 州：结 婚年龄 1:387 
Ilpirra 伊尔皮拉人 1:290 
Inactivity 娴静： 对新娘的要求 2*545 
以次 

In-breeding among animals 动物中的 

近缘繁殖 2: 219 — 224,237 — 239; 3: 
172,178 以次 

Incense 香： 在婚礼上焚香 2:502 


Incest 乱伦：第】 9 章以次 各处； 性羞涩 
与对乱伦的反感有关 1:433 — 454 ; 姻亲 
回避被解释为防止乱伦的一种措施1: 
445-448 

India 印度： 好利节1:87,88,92;结婚的 
吉利月份与不吉利月份〗：94,2:566以 
次； 性道德1:131;庙妓1： 165, 186, 
187,220 — 22 3 ;与湿婆教祭司性交1: 
196;在寺庙中为处女或新娘破贞 I : 
218;舅父1:276;寡妇殉夫1:319;结婚 
被视为一种责任1: 379;结婚年龄1 : 
379 以次； 童婚】； 38 0 — 383;宗教性独 
身 U 397 以次； 欧洲人的死亡率甚高2: 
18;夫妻关系2:29;种姓内婚和攀高婚 
2:59 以次； 种姓的起源2：65 以次； 外婚 
制2:116—119,159,160,174,184，208; 
大家户2:208;孝敬2:336;结婚所需征 
得的同 意：同上页； 劳务婚2:369;买卖 
婚2:410,431;给新娘的聘礼2:420;已 
婚妇女的财产 2: 4 26 f 买新郎2:431;婚 
姻礼仪 2:440-442,446,447,449,450, 
471,472, 492, 502,504, 507,510,512, 
5 75 , 59 0;椰子象征多儿多女2:454;牛 
粪被视为一种辟邪物2:482;延期完婚 
2:554 — 556; — 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 
与纳妾制3:46,47,75,76,84,85,93;转 
房婚3: 84;男女比例3： 161 — 163, 
166 — 169;离婚情况3：3]4,316 
India, aboriginal tribes of 印度的土 
著 部落： 道德松弛与对婚前贞洁的看法 
1:143-145,361 以次； 结婚率 1 :339以 
次；童年订婚与结婚年龄 1:350- 352; 
部落内婚2:48;外婚制 2:116 — ]18 ; 抢 
夺婚2：244 以次； 新娘的礼仪性抗婚2: 
2 66 t 父母包办婚姻2:280;择偶自由2: 
29 2 — 294 ;私奔 2 : 3 21 ,32 3 ;劳务婚2: 
36 9 ;有偿婚姻2: 38 〗；红铅在婚礼上的 
用途2：446以次；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 
妻制3:8 — 10;— 妻多夫制 3- II 6- ! 


130,133 — 142;转房婚3:218,219;离婚 
情况3：273,280,281,296 
India ， ancient 古代 印度： 关于婚姻制 
度的传说1：105 以次； 祭司净化新娘的 
衣服同神职人员性交1:192;对 
客人的尊敬1:228;对通奸的看法1: 
30〗；依长幼之序结婚1:372 以次； 对独 
身的看法1:379;结婚年龄1:380 以次； 
礼仪性的清洁卫生〗：409;媒人包办婚 
姻1:427,少女选亲” 1:467 以次； 夫妻 
感情2:29;诗歌中的兄妹婚2:92;外婚 
制2:1】9;抢夺婚2:251;新娘的哭喊2: 
2 69 ;父母的权威2:3 34 — 336;结婚所需 
征得的同意 2 :334_ 336;子女的孝敬 
2 : 336 , 347 ;有偿婚姻2：409 以次； 回礼 
2:4】5;给新娘的聘礼2:420;嫁妆2: 
425以 次；“ 室多利诃那”同 上页； 婚娴 
礼仪2 : 435 - 437,439,440,443,450, 
469-471,490,499,504,507,512,517, 
528,538,575;延期完婚2； 556 以次； 结 
婚日期受月相影响2:568;— 夫多妻制 
3:45,46,75,93;—妻多夫制3:142以 
次；“育种” 3：143 以次； “尼亚迦” 3：216 
以次；离婚情况3：314-316 
India , Central 印度 中部： 童婚 1:380 
~ ，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印度 

中部 诸省： 亲属称谓1: 255,2: 160;交 
表婚2:78;地域外婚制2:]60,259;婚 
姻礼仪2：500,524以次，3:124 

-， Northern 印度北部 ：树婚 2:523 

以次；一妻多夫制3 ： 1 16— 124 
- »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 
ince of 印度西北边省：结婚年龄】： 
383;男女比例3：182以次 

-»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印度西北诸省：地域外婚制2:160;交换 
婚2:35 7 ;婚姻礼仪2:508;— 妻多夫制 
3：122 以次； 男女比例 3 :1 6〗 ；转房婚3: 
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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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uth 印度 南部： 类分式亲属称 
谓 1:261;交表婚 1:261,2:71 —73,77, 
78,184;叔侄女婚 2:79 — 81;买卖婚2: 
410;婚姻礼仪 2:440 — 442,471;印度教 
徒中的一夫多妻制3:75;— 妻多夫制 
3：124- 130,133— 141, 189,198-207； 
公公与儿媳间的性交3：131 
India ， the United Provinces 印度各 
邦： 地域外婚制2：160 • 

Indian Archipelago 印度 群岛： 对婚前 
贞洁的看法1：145 以次； 男性嫉妒1: 
30 9 ;结婚率1:340;童年订婚和结婚年 
龄 1:352,353,370 以次； 性羞涩 1:422; 
凿断牙齿并将其弄黑1 ; 506:男性割礼 
】：56 h 女性割礼〗：5別；混血儿2：39； 
阶级内婚制2：61 以次； 关于兄妹婚和 
父母子女婚的事例2：85 以次； 外婚制 
2:120 — 12 4 ，18 4 ;人们认为乱伦会导致 
庄稼枯萎2:123,18〗；抢夺婚2:245以 
次； 择偶自由 2:296 — 298; 私奔2:322; 
有偿婚姻2：381 以次； 婚姻礼仪2:449, 
450,455,471;延期完婚 2:552 — 554; — 
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3:13 — 16;男女 
比例 3 :56;定期婚姻3:267;离婚情况 
3:269,273,277,281 

Indiana 印第 安纳： 当地人的结婚年龄 
1：387 

Indo-Burmese border tribes 印缅边境 

部落2:294 

Indo - China 印度支那的未开化部 落：婚 
前不贞1:143;认为性犯罪会导致庄稼 
枯萎2:181;婚姻礼仪2:47】； 一夫一妻 
制与一夫多妻制3：8-10 
Infanticide，female 溺杀女婴 2： 162- 
166；3：58, 162,166-169, 184以次 
Infants，betrothal of 童年订婚 1 : 345 ， 
346,349 — 359,370,371,380 — 383,386 
以次;2:278以次 

Infertility of savage women 蒙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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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不孕3：78以次 
Infibulation 阴部缝合术 1 ： 155 
Insects 昆虫 ：父母 对幼虫的照顾1:28; 
雄性飞行寻找雌性〗：462;求偶1：471； 
颜色 1:480,482,485,487;鸣叫 1:484, 
486 以次； 气味1:487;其他第二性征1: 
489广结婚飞行” 2: 195，196,224;近缘 
繁殖的后果2；223 

Introcision 女阴内 切术： 澳大利亚的女 

阴内切术 1:200 — 202,560 以次 
Invertebrata 无脊椎动物 ：雄雌 两性的 
关系】. .28; 父母的照顾1:28,36 
Iowa 衣阿华人 1：508；2：105 
Iowa 艾奥 瓦州： 离婚情况3：352 
Ipurlna 伊普里纳人2：264 
Ireland 爱尔兰 ：试婚 后结婚1:135;女 
儿依长幼之序出嫁1:373;结婚率1: 
389,392 以次； 新娘的母亲不参加女儿 
的婚礼1:436;投掷争新娘1:468以次； 
缔结婚姻时的经济考虑2:34;模拟抢新 
娘2:261;订婚与婚礼2：432以次 t 婚姻 
礼仪 2.464,477,480 以次； 结婚的不吉 
利时日2:566 ; 离婚情况3:338,364 
-， ancient 古爱 尔兰： 初夜权1: 

为客人提供临时妻子 1: 226, 
227; 近亲结婚 2：87 以次； 归因于乱伦 
的恶果2:181;父权 2 :337;有 偿婚姻 2: 
413 以次； 聘金的一部分交给新娘 2: 
423; 嫁妆 2：426 以次； “蒂诺 尔”： 同上 
页； 一夫一 妻制一 夫多妻制与纳妾制 
3 : 4 8,50,76;— 妻多夫制3:144;性关系 
3:227;离婚情况3：323以次 
Iroquois 易洛魁人 1: 43，44，46, 282, 
306,326,369；2： 102, 154,290, 345； 3： 
5,82,90,108,196,216,272 
Irulas or Irulans 伊鲁拉人〗：116以 
次；2:78,80,455:3:204,205,281 
Isanna Indians 伊 桑纳人 2:230 


Isle of Man 马 恩岛 ： 当地的婚娴礼仪 
2：514,539 

Israel，North 北以 色列： 在寺庙中卖淫 

1:222 

Ita Eskimo 伊塔人3:55 

Italons 伊塔隆人3:15 
Italy 意 大利：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1: 
即；结婚年龄〗：387,389»卡莫拉帮会中 
的妇女对男性力量的欣赏2:3;叔侄女 
婚与姑侄婚2:99;与收养亲属结婚2: 
1「) 6 ;阻挡迎亲队伍2:260;结婚所需征 
得的同意2:342 ;婚姻礼仪2:454,460, 
4 75,526;婚姻禁忌2:544;结婚的不吉 
利月份2: 567;结婚的不吉利时日2: 
571;情夫情妇制3:145;判决分居3: 
357,358,359,363以次 
Iwillik 伊维利克人3:55 
Iyca 伊卡人2：436,517 
Izhabans ， Izhuvans，or Tiyyans 伊扎 
万人，伊朱万人，或蒂扬人1 : 186； 3： 
128, 129. 195,203,204,225 

J 

Jabim 雅宾人2：387；3：56 
Jacobs , J . 雅各布斯：谈犹太人中的男 
性出生比例3：179以次 

Jainism 耆 那教： 关于独身的规定 i : 

398 

Jakun 贾昆人3:11以次 
JaJuit 贾卢伊特岛 i : i 94 
Jammu Province 查谟省2:357 
Jansens 坚森人2:453 
Japan 日本：妻方居住婚1:297;男性嫉 
妒1 :311;结婚率与结婚年龄1:376 ;反 
对独身同上页；阶级内婚2:62 以次； 古 
代半血亲兄妹婚 2 : 96 ;父系家长的权威 
2：328 以次； 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 


329;买卖婚与抢夺婚2： 406 以次； 新郎 
给新娘送礼2:416;礼物的交 换：同 h 
贞；婚娴礼仪2：453 以次； 纳妾3； 40, 
75,371;离婚情况3:304 — 306, 371， 
373,376 

Jarai 嘉莱人 1:542 

Jats, of the North-Western India 印 

度西北诸省的贾特人3 : 123,192 
- of the Punjab 旁遮普的贾特人 

2：357；3：118,123 
Jatt 贾蒂人1:]82 

java 爪哇 1 ： 165 , 340； 2： 13, 92, 233, 
458,510,511,523,546,547,553 

Jealousy , feminine 女性嫉妒 3:86—94 
一 masculine 男性嫉 妒：第 9章》被 
认为是着衣的原因〗：537 以次； 实行一 
妻多夫制的民族很少有男性嫉妒3：206 
以次 

Jews 犹 太人： 割礼1:562;宗教内婚2: 
55;与基督教徒结婚2:55 — 57 ;叔侄女 
婚2:99;血缘婚姻2 ; 229,3：172, 179； 
以“卡塞”订婚2：407以 次；“ 凯图巴” 2: 
417 以次； 订婚与婚礼2:432 以次； 婚姻 
礼仪2： 435, 444. 454, 461 , 462, 477, 
479,484,485, 504,529, 577;结婚的不 
吉利时日2: 5 6 7 ;结婚的不吉利时日2: 
571;结婚的吉利日子2:572 以次； 一夫 
多妻制3：42 以次； 男女出生比例3: 
172,179 以次； 不同种族的通婚3：177； 
离婚情况3：307-311 

- ， German 德国的犹太人：婚姻礼 

仪2：485 

-- _一， Oriental 东方的犹太人：婚姻礼 
仪2：484以次 

， West Russian 俄国西部的犹太 
人： 婚姻礼仪2：479,486 
—-— of medaeval Egypt 埃及中世纪 

的犹 太人： 婚娴礼仪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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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Morocco 摩洛哥的犹太人：婚 

姻礼仪2：462,486,504 
Jibaros 希瓦罗人 1 : 180,205，349; 2: 
241；3：217,218,278 

Jochelson ， W . 乔切 尔森： 谈姻亲回避 
1:446;谈劳务婚2:373;谈交换礼物2: 
4 00;谈转房婚3:218,219,264;谈妻姐 
妹婚3：264 

Joest , W . 乔 斯特： 谈纹身1：519 

Johnston，Sir Harry 约翰 斯顿： 谈着 

衣的起源1：553 

Joining of hands 手的 握合： 作为一种 

婚姻礼仪2：439-442 
Jolah 乔拉人 1:]18 

Jounsar 琼萨尔3:117,161, 162, 168, 
169,224 

Juno 朱诺：亚该亚的朱诺崇拜1:399 

Jupiter Beius 朱庇特 • 柏 罗斯： 崇拜 

1：404 

jus primae noctis 初夜权 ：第 5章 

K 

Kababish 卡巴比什人：婚姻礼仪2:516 
Kabi 卡比人 1 : 66,203 ; 2 : 302 ; 3:274 
Kacharis 卡査里人 1 ： 130, 13 M 44； 2； 
49,184, 321,555 f 3：300 
Kachins 克钦人 1： 339, 340, 344； 2： 
115,554,568 

Kacoodja 卡库加人3:256以次 
Kadams 卡丹人3：10 
Kadars 卡达尔人1:506以次 
Kafirs c Hindu - Kush ) 卡菲尔人（兴都 
库什）1:339,350,351 ;3:285以次 
Kafirs (south Africa ) 卡菲尔人（南非） 

1 ： 52, 53, 91 , 123, 151 , 343, 360, 445 
561 ；2；7, 137- 139,175,176,24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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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393；3；24,37,59,74,275,368 
一一， Cis - Natalian 希斯纳塔尔的卡菲 
尔人 1: 91，98, 151，248, 287, 366; 2: 
138,172；3：275 

一 Fingu 芬古卡菲尔人2；249；3： 

215 

~~ ， Xosa 科萨卡菲尔人1: 49; 2: 

137,281,283,303,317,394 

- *>f Natal 纳塔尔的卡菲尔人2: 
398;3：63 

Kahyapo 卡亚波人 1:118,348 
Kai 卡伊人1:291 
Kaitish 凯蒂什人 u 549 
Ka-Kau 卡考人3:10 
Kalabits 卡拉比特人1:459 
Kalangs 卡朗人2:85以次 
| Kalians 卡兰人2：80 { 3：130,200 
Kalmucks 卡尔梅克人 1 ：423；2： 11,61, 
114,243；3：276 

Kamasia 卡马西亚人2:142以次 
Kamchadal 堪察加半岛 1： 130, 161, 
162, 181，327, 328, 463； 2： 265, 273, 
274,291,364,373以次 
Kamerun 喀麦 隆：某 些部落1:536 
Kamilaroi 卡米拉罗伊人2： 132 以次； 
3：258 

Kammalans 坎马兰人 1： 144；3： 128, 
195,225 

Kammas 坎马人2:556 
Kanawar 卡纳瓦尔人3:117,189 
Kandhs 坎德人 1 ：351, 363,507,2. 117, 
211,274,283；3：124,299 

Kaniagmiut 卡尼亚格缪特人] : 523；2： 
291；3：109 

Kaniyans 卡尼扬人 3:129,194 
Kaiyars 坎贾尔人 2:258 以次 
Kansa 坎萨人 2: K )5,212 


Kanuri 卡努里人 1:243 
Kappiliyans 卡皮利扬人 2:79 
Kara-Kalpaks 卡拉卡尔帕克人 1:130 
Karaya 卡拉雅人 1: 57, 138,139,348; 
2:169,240,277,288,549;3:70,97,98, 
299 

Karens 克伦人 1: 76, 363; 2: 86, 173, 
178,232,471;3:273 
Karens，Red 红克伦人 3:287 

of Tavai 土瓦的克伦人 2:295 

- of Tenasserim 丹那沙林的克伦人 

2 ： 86,232 

Kariera 卡列拉人 1:243,244 ， 251,252, 
258,273;2:213 

Karlowa ， O. 卡尔 洛娃： 谈古代罗马的 
买卖婚 2:411; 谈分食 3:320 
Karmanians 卡马尼亚人 1:52 
Karok 卡罗克人 2:384 ; 3:5,26 
Karsten, R. 卡 斯顿： 谈南美洲印第安 
人的 “ 自身修饰 ” 1:499 ;谈他们的发型 
习俗 1:508; 谈他们的绘身习俗 1 ： 512 ； 
谈他们的纹身 1 ： 517 以次； 谈他们的疤 
饰 1 ： 526 ；谈模拟抢新娘 2：263 
Kashmir 克什 米尔： 交换婚2 :357 ;公 
媳性交 3:131; 男女比例 3：161 
Kasubas 卡苏巴人 1:351 ;2:73,79 以次 
Kavaras 卡瓦拉人3:10 
Kavirondo 卡维龙多人1:544 
一 一 -， Bantu 班图卡维龙多人 1 ： 129, 
153,342,461,505,537,544 ； 2 ： 40,142, 
143,250,379,436 ； 3 ： 60,213,214 
Kavirondo ， Nilotic 讲尼罗特语的卡维 
龙多人 1: 461 ， 505, 544; 2: 142, 143, 
402 } 3：213 

Kawars 卡瓦尔人 2:524 以次 
Kayans 卡扬人 1 ： 353 ； 2 ： 154,447 
Kayuas 卡尤亚人 1:348 


Keane, A. H. 基恩： 谈岳母与女婿间 
的回避 1:452 
Kechua 克丘亚人 1:243 
Kei Islands 凯伊群岛 1 ： 522 ； 2 ： 245, 
246,554 ； 3：146 
Kenai 基奈人 2:170，171 
Kentucky 肯塔 基：当 地的离婚情况 3: 
343,344,351 

Keriahs 克里亚人 1:117 
Kerry 克 里：当 地的婚姻礼仪 2:477 
Kewats 克瓦特人 2:446 
Khamba 康巴人 2:91 
Kharkov 哈尔 科夫： 当地政府举办的婚 
姻礼仪 2：510 

Khasis 卡西人 1:43,75,86;2:116 ， 117, 
215,442,443,575 ； 3 ： 10,116,286,299, 
301 

Khokhars 科卡尔人 3:118 
Khuoungtha 准塔人 1 : 554;2:547,554, 
575 

Kickapoo 基卡普人 2:104 
Kilmeni 基尔梅尼 人：婚 姻礼仪 2:516 
Kimberley district 金伯利地区：当地 
的土著人 3:65,253,254 
Kimbunda 金本达人 1:40,41 ;3:62,74 
King George’s Sound 乔治海峡 2：159 
Kinipetu 基尼佩图人 1 ： 168 ； 3：55 

Kinship 亲属：社会凝聚力的起源1 : 
255 ； 2：205 

Kiowa 基奥瓦人 2：289 

Kirghiz 吉尔吉斯人 1: 308,467; 2: 6, 
258 

Kiriwina 基里维纳人 1:209,290—294 
Kisans 基桑人 2:280,38 】； 3:10 

Kissing at weddings 婚礼上的接吻2 : 

579,589 以次 

Kiwai 基瓦伊人 1 ： 5,18, 19,3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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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 2:84,85,210,355;3:277 

Klings of the Coromandel Coast 科罗 

曼德尔海岸的克林人 3：165 
Klovborg 克洛 夫堡： 当地的婚姻礼仪 

2:520 

Knots and tangles 绳结：在婚礼和婴儿 

出生时的用途 2：465 
Koch 科奇人 3:9 以次 
Kohler, J. 科勒：谈原始乱交 1 . 103 ( 
谈类别式亲属称谓是古代婚姻习俗的 
遗存形式 1:241,242,264; 谈女婿与岳 
父母之间的回避 1:452; 谈印度教徒的 
外婚禁例 2:208; 谈群婚和一妻 多夫制 
3:226; 谈赫雷罗人的群体 性关系 3 : 
235; 谈群婚理论 3：266 
Koita 克伊塔人 1 :243 — 245,276,277, 
407,421,498；2：125,436；3：16,17 
Koksoagmiut 科克索亚格缪特人 1 : 

231,308 ； 2 ： 83,291,376 ； 3 ： 267,276 
Kolams 科兰人 2:244 
Kolyas 科利亚人 1:132 
Konde people 孔德人 1 ； 152,367,445, 
461, 2.140, 141,304 ； 3 ： 62,83 
Kongulu 孔古卢人 2:132 
Koracha caste 科拉査种姓 2:79 
Koravas 科拉瓦人 3:276 以次 
Kordofan 科尔多凡 M55,550;3:73 
Korkus 科尔库人 2:450;3:85，124 
Koryak 科里亚克人 1: 50,51,58,59, 
125, 130, 142, 254,308, 333,350,425 ， 
426; 2: 113, 152, 177, 215, 242, 262 ， 
265,292, 323,364,365, 373, 513; 3: 7, 
37,72,96,97,166,264,273 
Koschaker, P. 科沙克：谈巴比伦的买 
卖婚 2：417 

Kotos 科塔人 1:87,351 ， 414; 2:293 以 
次 f3:5，]84 

Kotgarh 科特加尔人 3:117,11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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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yukun 科尤昆人 1:50 

Kraus ， F. 克 劳斯： 谈血亲结合的后果 
2：237 

Krause t F. 克 劳泽： 谈妇女的方言2 : 
276 以次 

Kroeber, A. L. 克 罗伯： 谈亲属称谓 

1 ; 237,253 

Kropotkin, P. 克鲁泡 特金： 谈原始乱 

交 1:103 

Kru 克鲁人 2:24,3:60 

Kshatriya 刹 帝利： 他们 的一妻 多夫制 
3：204 

Kuala Kernan 夸拉克南人 2:120 
Kubus 库布人 1 ： 61,92, 146, 158,281, 

| 340,353;2:40,49,50,53,296,297,434 

以次； 3:13,56，166 

Kuinmurbura 库因穆尔布拉人 1:203; 
2 ； 132-134 

Kuki-Lushais 库基卢夏人 2:365 
Kukis 库基人 1 : 93,94, 144, 195, 196, 
321,323»329 以次； 2: 86; 3: 9,98,215, 
273,287 

, Old 老库基人 1 ： 75 ( 2 ； 49 ； 3 ： 9, 
10,33 

Kulin 库林人 2 ： ]31,132,134,135,213 
Kulischer, M. 库利舍尔 ：谈新 娘的哭 

喊 2：270 

Kulu 库卢人 3 :117 — 120 ， 206，224 
Kunama 库纳马人 1 ： 40,324 ； 2：351 

Kunnuvans or Mannadis 昆努万人或 

曼纳迪人 2 ： 381 ； 3：71 
Kurds 库尔德人 2:40 

， Dusik 杜希克的库尔德人 1 : 170 
Kurmis 库尔米人 2:533 

Kurnai 库尔奈人 1: 48, 234; 2: 135 ， 
158,324 

Kurnandaburi 库尔南达布里人 3:249 


以次 

Kurubas 库鲁巴人 1:221;2:556 
Kurumbas 库龙巴人 1： 116 以次， * 
127,206 以次 

Krtchin 库钦人 1 ： 117,306,320,367；2： 
25；3：54,72,80,81 

KwakiutI 夸扣特尔人 1：280 ( 2：108 

Keantan district 宽坦区2:572 
Kworafi tribe 科拉菲人2:184 

L 

Ladakh 拉达克：当地的儿童很少 I : 
336;— 妻多夫制3：120- 122,188,196, 
197,220;男女比例3:161;男性嫉妒3: 
206 

Ladrone Islands 盗贼群岛 1:51,52;2: 

62 

La Flesche, F. 拉弗莱什 ：谈类 别式亲 
属称谓1：258 
Lagos 拉各斯3:60 
Lahore 拉合尔2:441 
Lahul 拉胡尔人3:117以次 
Laiwoei 莱维人2:372 

Lake Eyre 艾尔湖 ：附近 的部落 l 248 
以次 


Lasch, R. 拉希：妇女方言2：276 
Latin 拉丁语：亲属称谓1:240,264, 

266 

Latins ， ancient 古代拉 丁人： 归因于乱 
伦的恶果2:181 

Latuka 阿图卡人（贝专纳）1:341以次 
Latuka 阿图卡人（上尼罗）1 : 507 } 2： 
322；3；60 

Laur 劳尔人 1:421 

Le Bon, G. 勒邦： 谈嫉妒 1:300; 谈一 
夫多妻制3:94,105 
Lei-chou 雷州半岛〗： 84以次 
Lendu 伦杜人 1:153，449;2:306,379 
Lengua Indians 伦瓜人 1:72,73,337; 

2：195,287；3：53,108,196,287 
Lepchas 雷布査人2； 173,453,3： 117, 
162 

Lepers’ Island 莱珀斯岛 1:438;2:382, 
449；3：18 

Let-htas 莱塔人 ] : 143,144,500 
Leti 莱蒂人3:〗4以次 
Letourneau, Ch. 勒土 尔诺： 谈蒙昧人 

对妇女意愿的不理会2:316;谈一夫一 
妻制3；105 

Leuckart, R. 洛伊 卡特： 谈动物的交 
配期 1:78 


Lancerote 兰塞罗特 1 : 545; 3: 25,151, 
222 

Landtman, G. 兰 德曼： 谈蒙昧人“自 
身修饰”的起源1：532 
Lang，Andrew 兰：谈亲 属称谓 1:251 , 
26 4 ;谈图腾崇拜的起源2；186-188 

Language of women 妇女语言2:275 — 


Levirate 转房婚 1: 53; 3: 207 — 220, 
261 — 263;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原因之 
一 3：9,11,84 

Lewa Kunbis 莱瓦昆比人2:159以次 
Leyte 莱特 岛：当 地的比萨扬人2:366 
Lhasa 拉萨2：262；3；]12,113,159 
Li 黎族 1:84;2:298 


277 

Laplanders 拉普兰人 1；105,248；2：41 

La Rochefoucauld , F . 拉罗什 富科: 

谈嫉妒 1:301 


Liburnes 利本人 1:107 
Libyans 利比亚人1:108以次 
Licata 利 卡塔： 当地的婚姻礼仪2：479 
Lifu 利富人 1:84，147，148,24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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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2：128,405；3：148 以次 
Lilooet 利卢埃特人 1:330;2:290,291 
Limestone 莱姆斯通2:439 
Lincolnshire 林 肯郡： 结婚的不吉利日 
子和吉利日子2：572 

Line Islanders 莱恩岛人 1: 136, 137, 
148,321;2:62,65 

Lip ornaments 唇饰 1:502—505 
Lippert, J. 利佩特：谈原始乱交1:103 
Lipplapps 利普拉 普人： 生育率很低2: 
45;男女比例 3-175 

Usu tribes 傈僳族 1:144; 2: 266,294, 
295；3：270 

Livonians 立沃尼亚 人：婚 姻礼仪2: 

452,526 

Loango 卢安戈 1 : 40, 156, 285, 530, 
545；2：490 ; 3：21,24 
Lobi 洛比人1:41 
Lob-Nor 罗 布泊： 湖居人1：350 
Loh 洛人3 : 243 
Lolos 彝族2:271 

Lombroso* C. and Ferrero, G. 隆布 

罗索和费雷罗 ：谈女 性羞涩的起源 1: 
539 

London 伦敦 ：从表 亲婚姻2:236 
Loritja 洛里査人 1 ： 149,289,290,357 , 
549;2；248,531)3：254 
Lorraine 洛林： 当地的婚姻礼仪2:532 
Love between the sexes 性爱： 对性爱 
的分析2:23;专一性3：101-104 
Low ， D . 洛夫： 谈近缘繁殖2：219 
Loyalty Islands 洛亚蒂群岛2:127以 
次 

Lubus 卢布人 1 ：119；2：366 
Luf 卢夫人3：149,164以次 
Luiseno Indians 卢伊塞诺人2:107, 
154,241 

1398 


Lukungu 卢昆古人1:551 
Lukunor 卢库诺尔人1:522 
Lushais 卢夏人2:49,381 ;3:91 
Luther , M . 路德 ：谈父 母对儿女婚姻 
的同意2:340;谈作为民事仪式的婚姻 
2：576 以次； 谈一夫多妻制3：50 以次； 
谈离婚3：334以次 
Lutzu 怒皞3:192 

Luxemburg 卢森 堡：当 地的离婚情况3: 

364 

Lydia 吕底 亚：女 子通过卖淫挣得嫁妆 
1:200;宗教性卖淫1：210,223 
Lyo 利奥2 ； 234 

M 

Ma Bung 马布恩3:60 
Maabar 马巴尔人2：13 

Mabuiag 马布亚格人 1:470; 2:210; 3: 
274,289 

Macas Indians 马卡斯人2:240以次 
Macassars 望加锡人2： 484 

Macdonald ，！>• 麦克 唐纳： 谈母权1 : 

296 

McDougall , W . and Hose ， Ch . 麦克 

杜格尔和 霍斯： 谈外婚制的起源2: 
188-190 

Macedonia 马其顿：当地的希腊人2: 
272 

Maclay Coast 马克莱海岸 1:83, 147, 
355；3：16 

Macleay River 麦克利河 1:65 
McLennan 麦克伦南：谈原始乱交 1: 
103 ， 105, 33 2 ;谈对艺妓 的荨敬 1 : 165 ； 
谈有人把某些习俗解释为对实行个体 
婚的赎买 谈对女 俘的战时权利 
UtM ; 谈类分式亲 属称谓 1:251 ( 谈母 


权1:275 以次； 谈一妻多夫制1：332,3： 
之05,20 7 ;谈外婚制的起源2：162-166； 
谈婚礼上扔鞋的习俗2:540;谈转房婚 
是一妻多夫制的一种遗存形式3: 207, 
211,212,217 

Macpherson，John 麦克 弗森： 谈苏格 

兰古代曾存在初夜权之说1：175 
Macusis 马库西人 1 :49,50,244,345;2: 
98,288,545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1:43,128, 

129, 133, 195,235,324, 361,438,526, 
561； 2： 1，2, 51，61, 64, 71，148, 149, 
155,176,231，302,508,509,574;3:59, 
92, 150, 151，165, 196, 216, 217, 219, 
283 

Madi 马迪人 1 : 153,545;2:306,388;3: 
275,296 

Madigas 马迪加人2:357 
Madison’s Island 麦迪逊岛〗：136 
Madras Presidency 马德拉斯管辖区： 
劳务婚2：369 
Madura 马都拉人2:553 
Madura country 马都拉 地区： 交表婚 
2：78 

Mafulu mountain |>eople 马富卢山民 

1 ： 355,549 ? 2 ： 210 > 299 ； 3=17,282,283 
Magh tribes 马格人 2:259,274,508 
Mailu 迈卢人 1 : 83,84, 133,309,421; 

2 ： 26,27,125,399 ； 3 ： 16,100 
Maine, Sir Henry 梅因：谈身为人父 
1:285 以次；谈蒙昧人对近亲通婚不良 
后果的观察 2 ; 170 •，谈南部斯拉夫人的 
外婚制 2:208; 谈原始雅利安人 中的父 
权 2:333,352 

Maine 缅 因州： 离婚情况 3：365 

Maitland , F . W . 梅 特兰： 谈婚嫁费 1 : 

177 

Makalaka 马卡拉卡人 1 : 506,524 


Makaranga 马卡兰加人2:370 
Makin 马金人 1 : 366,367,465;2:128 
Makololo 马科洛洛人2:6,139 以次； 3: 
88 

Maksimoff 马克西莫 夫：谈 劳务婚2: 
364 

Makua 马夸人 1:523;2:140，141 
Malabar 马拉巴尔 海岸： 为处女破贞1: 
171- 173,184 - 187, 193,344;与婆罗 
门性交〗：192;王位继承1:284;母权2: 
116; — 妻多夫制3:128 — 130_，群婚3: 
225 

Malacca 马 六甲： 为处女破贞1:187 
Malanta 马兰塔人 1 ： 147；2：128,552 
Malay Peninsula，wild tribes of the 
马来半岛的野蛮 部落： 社会状况 
婚前贞洁1:145,158;父权1:281;男性 
嫉妒1:30 3 ;结婚年龄1:352;外婚规定 
2：119 以次； 新娘的反抗2: 266;妇女的 
择偶自由2：295 以次； 婚姻礼仪2:435, 
449以次；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3: 
10 — ]2,26;妻子的地位3:98; — 妻多夫 
制3：145 以次； 未曾听说过离婚或不赞 
成离婚3,269以次 

Malayalis 马拉亚里人2:49,244,366 
Malays 马 来人： 美的标准2:12;混血儿 
2: 39 ; 婚姻礼仪2: 45 0;离婚情况 
3：370 

——of Naning 纳宁地区的马来人 i : 

506 

- of the Patani States 帕塔尼地区 

的马来人2:53,119,554；3： 12,91 

Maidive Islands 马尔代夫群岛 1:48; 
3；277 

Mlinowski , B . 马林诺夫 斯基： 谈蒙昧 

人对生育的看法 〗 ：292;谈蒙昧人的性 

生活〗： 49 5;谈澳大利亚的所谓群婚3: 
25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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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licolo 马利科洛人3: 149. 164;东部 
马利科洛人 1:341,356,552, 2: 177, 
311,491 

Mammals 哺乳 动物： 父母的照顾和两 
性关系1:30_37;对父亲保护的替代 
1:36;交配期 1:79 — 81;雄性为占有雌 
性而争斗1:426;发情时的气味和声音 
1:478,484 — 486;颜色 1:483;各种第二 
性征1:489;雄雌两性的结合时间3: 
366 

- ， domesticated 驯养的哺乳 动物： 

性生活 U 】0 l ; 雌性的挑剔性胜于雄性 
1:532;专一之情3：102 
Manama 马尼扬贾人2： 139以次 

Manasarovara , Lake 玛那萨罗沃池2: 

244 

Manchus 满族： 婚娴礼仪2:456,468, 
469,473,479,499,511 
Mandailing 曼代林人2:121,366 
Mandan 曼丹人2:105;3:72 
Mandaya 曼达亚人2:453 
Mandingo 曼丁戈人 1 :342;2:380 
Maiigaia 芒艾亚岛2:129,177,449 
Mangbettu 芒贝图人 1:561 ;3:62,270 
Manipuris 曼尼普 尔人： 婚姻礼仪2: 

435;女性青春期很短3：72 
Mannhardt ， W . 曼 哈特： 谈巴比伦的 
宗教性卖淫1:210;谈某些婚姻礼仪2: 
474,478,479,518 
Manta 曼塔人 1:197,199 
Mantra 曼特拉人2：295,296；3：11,270 
Maori 毛利人 1:47,148,149,195,196, 
227,238,244,249,272,273,310,326— 
329, 356,417,420, 460,465, 466, 514, 
515,519 — 521，532; 2: 27, 50,54, 65, 
76, 96, 129, 130, 173, 194, 202, 231， 
232,247, 281,283,300, 301,403,405, 
434,574( 3： 18,34,35,57,58, 7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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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12,218,274,301;混血儿2:46 
Maquiritares 马基里塔雷人3:107,158 
Mara 马拉人2:132 
Marathas 马拉塔人2:472,500 
Maraua 马拉瓦人1:57 
Marche 马尔 凯省： 当地的婚娴礼仪2: 
589 

Mardudhunera 马杜杜内拉人2:213 
Mare 马雷岛1:243 
Marea 马雷亚人】：]54;2:61，403;3:25 
Marital care and duties 夫妻间的照顾 
和责 任：第 1章各处 

— —instinct 夫妻本能 1:35,36,70;2: 
24 

Mark Brandenburg 勃兰 登堡： 当地的 

婚姻礼仪2:437 

Maronites 马龙派 教徒： 婚姻礼仪2 : 

477 

Maroura 马鲁拉人 ]: 149 
Marquardt ， J . 马夸特：谈罗马的“科 
耶姆蒂欧”2:411 

Marquesas Islands 马克萨斯群 岛]: 

115,148,149,198,321,336,413；2：89； 
3:146-148,165,196,207 
Marriage 婚姻； 婚姻的起 源：第 1 章； 婚 
姻不仅是一种性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经 
济制度1:23,26;婚姻的各种定义1: 
26,27,71;婚姻制度可能起源于一种原 
始习性 1:27,28,70 — 72;只有在经过试 
婚后才能结婚1 : 49 53;婚姻源于家 

庭，而不是家庭源于婚姻1:72;只有在 
孩子出生后，或是在有了妊娠症状后， 
婚姻才被视为完成1:72 — 75;妊娠或生 
儿育女通常是婚姻的预备阶段】：75以 
次； 庆婚仪式常在一年的某些特定时期 
举行]:92 — 9^关于婚姻制度的传说 
1:105 以次； 试婚后结婚]:135,2:32; 
结婚率和婚姻年龄：第10 章； 婚娴对蒙 


昧人来说似乎是不可缺少的 U 261 — 
263;儿女按照长幼顺序缔结婚 姻]: 
372 — 374; 婚前显示的性羞涩1:424 - 
429;媒人包办婚姻1:426 以次； 婚前不 
相识2:30,328,3: 371;内婚规定：第18 
章；外婚规 定：第 19章 以次； 诸方应允是 
结婚的一个条件 ：第 22 章； 结婚作为对 
过失杀人的•一种补偿2：359 以次； 结婚 
的吉利时0和不吉利时日2 : 566 - 573; 
婚姻被视为圣事2 : 576,3 ： 314,328;姐 
妹共夫3 : 9彳 一 97 ,— 265 :娶一对母 
女或…对姨母外甥女3: 97:与寡嫂结 
婚： 参见转房婚；婚姻维系期和解除婚 
姻的权 利：第 32章以次 
Marriage by capture 抢夺 婚：第 21 章； 

1 ：443,444；2：165 

— by consideration and by the ex¬ 
change of presents 有偿婚姻和交换 

礼物的婚 姻：第 23 章 

Marriage by elopement 私奔婚 2 : 

319 — 326 

by exchange of women 交换婚 

2 : 354 — 359 

- by purchase 买卖 婚：第 23 章各 

处；对结婚率的影响1:363 — 365;抢夺 
婚是对买卖婚的一种替代2: 253;买卖 
婚是女性择偶自由的障碍 2：310-3 H ； 
蒙昧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买卖 
婚 2 : 3 〗 4 ;买卖婚一同的含义2： 393 - 
395;买卖婚是实行.一夫一妻制 的一个 
原因3 45;买卖婚也是导致一妻多夫制 
的一个原因3：190 以次； 买卖婚使得婚 
姻趋于长久2：368以次 
― 一 by service 劳 务婚： 2:360 — 375, 
407,411以次，3:3 5 ;劳务婚是实行一夫 
多妻制的一个障碍3：86 
-― rites 婚姻礼 仪：第 24 — 26章 
一一 taboos 婚姻禁忌2：543-573 
Marshall Islands 马绍尔群岛〗： 47， 


149,194,421；2：85,298；3：146,196 

Maryborough 马里博罗：附近的部落 

2；132.325 

Masai 马赛人 1: 52,134,205,321,322, 
369,408, 498, 544, 545； 2： 40, 54,61, 
141 , 142, 157, 184,210, 305,323, 324, 
469,545；3：237,238,275,288 

Massachusetts 马萨 诸塞： 当地出生率 
| 的周期性波动1:95;离婚情况3：365 
Massagetae 马萨格泰人1:106以次；3: 

1 UM 11 ,155,158以次 
Massaua 马萨瓦人1:155 
Massim, Northern 北部马辛人 1:29]; 
2:125.298 以次； 3:17 

-， Southern 南部马辛人 1:132, 

133.309,522； 2：125,157,298,299,398 
以次； 3:〗7,277 

Mastery , marriage rites intended to se¬ 
cure 意在争得上风的婚娴礼仪 2 : 
491 -495 

Matabele 马塔贝勒人2:139,255,391， 
392,463,509；3：21,80 
Matacos 马塔科人 1 ：512；2：287 
Match-makers 媒人 1:426以次 
Maternal instinct 母性本能 1:70 以次； 
2:205 

一一 uncle 舅父：舅父的地位 1.38- 
45,276 以次； 女子出嫁必须征得舅父的 
同意2：284 以次； 舅父可得到外甥女的 
全部或部分聘礼2：386以次 
Mathew, J. 马修：谈澳大利亚的下切 
术和女阴内切术 〗 ： 5 60:谈澳大利亚婚 
级制度的起源2：180 以次； 谈对异族女 
子的本能追求2：195 

Matrilcoal marriage 妻方居住婚 ：]: 

277,296, 297, 442, 443, 451; 2: 363以 
次；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障碍 3：86 

Maly Island 马蒂岛3:236 


nor 



Maupas 莫帕斯 ：谈近 缘繁殖 2:223 
Mauritius 毛里求斯：对英国人的结婚 
限制2：41 

Mauss, M. 莫斯：谈女婿与岳母之间 
的回避1：444 

Maximinus , Emperor 马克西米努斯 

皇帝： 在婚礼上“尝鲜” 1:175 
Mayas 马 雅人： 一夫多妻制或纳妾制 
3：38 以次； 离婚情况3：302 
Mayer. J. R. 迈耶：谈水土适应2:16 
Mayet, P. 马耶；谈血缘婚姻2:229, 
238以次 

Maynas 迈纳人2:452 
Maypures 迈普雷人3:107,158,165以 
次 

Means of attraction，primitive 吸引 

异性的原始方 法：第 15章以次 
Mecca 麦加2:97,332,419;3:267以次 

Mech or Meches 梅奇人3:10 
Meda caste 美达种姓 2:80 
Mehurst, W. H. 梅德赫 斯特： 谈中国 

人的禁婚亲等2：209 

Media 米 底亚： 山民中的一妻多夫制3: 
110 

Medina 麦地那2:419 
Mehinaku 梅伊纳库人1:256 
Meitheis 梅泰人2:117 
Mekeo 梅克奥人 1： 146,147,257,259, 
355；2：125,246,389»3：282 
Melanchthon 梅兰 希顿： 谈重婚3:50 
以次;谈离婚3:335 

Melanesia 美拉尼 西亚： 父权1:43;对 
婚前贞洁的看法1：147 以次； 类别式亲 
属称谓 1 : 237,251，260,270,3:242以 
次；交表婚1:260以次，2:79;据推测， 
过去曾存在群婚或性共有制1 ; 270,3： 
241_247丨男性嫉妒1:309;寡妇被杀 
l :318 f 结婚率1:340 以次； 结婚年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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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以次； 纹身 1:531;割礼 1 :561,563； 
叔侄女婚2:98;外婚制 2:125—128; 抢 
夺婚2:246 以次； 女性的择偶自由 2 : 
299;老年男子的权威2:345;有偿婚姻 
2:382;离婚情况3：282,368以次 
Men Tyrannos 曼 • 泰兰诺斯崇拜 1: 
409 

Menstruation 月经： 关于月经的观念和 
由月经引发的禁忌3:64以次 
Mentawi Islands 明打威群岛3:14,15 
Mercheta mulierum or merchet 

费 1:174,176,177 

Merina 梅里纳人2 : 157，456, 513; 3: 

150 

Merovingian kings 墨洛温王朝 诸王： 
他们所实行的一夫多妻制 3:50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研究方 法：引 

言第 1 — 25 页 

Mexico 墨 西哥： 与祭司性交1:196;结 
婚年龄1:387;种族混血2:38;叔侄女 
婚和姑侄婚2:99;男女出生比例3: 
174;判决分居3:358,359,360 
一 一 ， ancient 古代墨 西哥： 结婚率和 
结婚年龄1:374 以次； 宗教性独身1: 
396;祭司的禁欲1:414;人体美的观念 
2 :11;外婚制 2: lll f 父母的权威和子女 
的孝义2:326;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 
326 以次； 嫁妆2:424;婚姻禁忌2:548; 
一夫多妻制或纳妾制3：38以次；离婚 
情况3：301以次 

Meyer, E. H. 迈耶 ：谈结 婚日期2: 

569 

Mezeyne 梅泽恩人1:74 
Miami 迈阿密人2:103以次 
Miao 苗族2； 80 

Michigan 密执 安人： 结婚年龄1:387 
Micronesia 密克罗尼 西亚： 外婚制2: 
130以次 


Midsummer festivals 仲夏节 1:89 — 91 
Mikirs 米基尔人 1 :352;2:73,262,263, 
294,371,443,555；3：10,273,287,289 
Militatu life 军事 生活： 是对婚姻的阻 
碍 1:368 — 370,3:200 — 202 
Milk, avoided 忌奶3:68 

Mimika district 米米卡地区 1: 530; 3: 
72 

Minahassers 米纳哈萨人2:49,50,86, 
122,297；3：14,99 
Minas 米纳人 1:320 

Minnesota 明尼 苏达： 当地人的结婚年 
龄 1:387 

Mirbat 米尔巴特人2:97 
Miris Hill 米里山区3:116,190以次 
Mishmis 米什米人 1:312;2:381 
Missouri 密苏里人2:105 

Mitchell, A. 米 切尔： 谈血缘婚姻2: 

235 

Miwok 米沃克人1:540 
Moanus 莫亚努人 1:408,415;2:169 

Mock marriages with inanimate 
things, tree, or animals 与某些东 

西、树木或动物举行模拟婚礼2:523 — 
525 

Mocobis 莫科维人1:348以次； 2: 39， 
112,378；3：33 

Modesty 羞涩观念 1 :566 — 568 
Modok 莫多克人3:81,87 
Mohave 莫哈维人2:47 
Mohegan 莫赫干人2 : 103 

Moluccas, Eastern 东摩鹿加群岛 l: 

189 

Mongaia basin 蒙加拉盆地2:249以次 
Mongols 蒙古人2：39,258；3：280 

Mongols, Chalcha 喀尔喀蒙古人 i : 

243 


Mongsen 蒙森人2:555 
Mongwandi 蒙万迪人 1 ： 161, 370； 3： 
24,100 

Monkeys 猴类： 两性关系和父亲的照顾 
1: 3〗 一3 7 ; 交配期1：80 以次； 求偶1: 
472 

Monogamy 一 夫—妻 制：第 27章以次 ； 
是独身的原因之一 1:394 
Montaigne ， M. de 蒙 田： 谈女性羞涩 
1:453,492;谈着衣是一种性诱惑1:554 
Montana 蒙 大拿： 当地的结婚年龄 I : 
387 ; 离婚情况3：365 

Montanists 孟他努 斯派： 反对寡泊再嫁 
和鳏夫再娶1：323 

Montenegro 黑山（门的内格罗）：童年 
订婚1:386;宗教性亲属不得通婚2: 
156.,481，535;延期完婚2:557;重婚3: 
47;没有判决分居，只有离婚3：355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谈禁止从表亲 
婚姻2:207;谈男女比例3：63 
Months 月份： 结婚的吉利月份和不吉 
利月份1:9 4 ,2:566以次 
Moon 月相 ：结婚 日期要看月相2:568 
Moorish tribes of the Western Sahara 
西撒哈拉的摩尔部落 3:25,100 以次 
Moors of Senegambia 塞内岡比亚的摩 
尔人3：370 

Moqui 莫基人 l :93,280 f 2 : 289,315;3: 

5 

Morans 莫兰人2：243,381 ；3：289 
Mordvin 莫尔多瓦人2： 242,243,380, 
381,384；3：131 

Morgan, C. Lloyd 摩根；谈女性羞涩 

1 ：493 

Morgan, L. H 摩尔根：谈婚姻和家庭 
的进化1:]8 以次； 谈原始乱交 1.103, 
239;谈亲属制度1:236以次，•谈类别式 
制度 1:236 — 2 4 0 ; 谈“血缘家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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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242,266 以次， 3 :241; 谈••普那路亚 
家庭” 1；240 以次； 谈外婚规定的起源 
2:170— 179;谈一夫多妻制3：82 
Morgan ， T . H 摩根：谈决定性别的因 
素3:]71 

Moriori 莫里奥里人2 ； 130,301 , 442 ； 3 ： 
270 

Morlaks of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的莫 

尔拉 克人： 婚姻礼仪2：534 
Mormons 摩门教派：他们的一夫多妻 
制3:51;男女出生比例3：63 
Morning gift 晨礼 2:404 — 406 
Morocco 摩 洛哥： 与火有关的仪式1: 
90;与水有关的仪式1:16;庆婚时期1: 
93;关于在某些时节实行乱交的传说1: 
110;要求新娘是处女1:155;据说曾存 
在破贞习俗1：168 以次； 新郎很在意， 
不使新娘在破贞时受孕1:190;与圣徒 
性交1:191，192,224 ; 银币的礼仪性用 
途1:199,216;对婚姻的看法1:378;性 
不洁与圣洁相接触据认为会导致的后 
果 以次； 与诅咒有关的做法 ]: 
417;性羞涩 1:428,429,434,435,445； 
姻亲回避 1:4 3 9,4 4 0,44 7 ,449;符咒1: 
499,516;害怕臭味 1:504;绘身 1:511 
以次； 纹身〗：516,523;习俗背后的迷信 
1:570;从表亲婚姻2：69 以次； 新娘家 
人对新郎的反抗2:256;婚礼上的假打 
斗2:2 63 ,2 75 ;在婚礼上口出恶语2: 
275;新娘的哭喊2:268;结婚所需征得 
的同意2：331以次；关于老年的观念2: 
346;父母的诅咒2:348;丈夫的诅咒2: 
352 ; 婚姻作为对过失杀人的补偿2: 
360 ; 买卖婚2：408以次 〆 ‘沙对”2:408, 
418-420; 新郎给新娘的礼物2:422以 
次；嫁妆2: 4 2 5 ; 共食的意义2:452;婚 
姻礼仪 2.445,448,449,451,452,456- 
459,464, 465, 467, 478 - 483, 485 — 
488，491，494 — 499，502，503，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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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515 — 518, 520, 525 — 533, 535. 
541, 542. 564, 565, 580, 581,583, 585, 
586,590 以次； 面粉作为一种辟邪物2: 
483;婚姻禁忌2：543.544.546 以次； 新 
娘的反抗2;560;性交之前有所防备 
561;结婚的不吉利月份2:567;举行婚 
礼的时日2:571,572;— 夫一妻制和 一 
夫多妻制夂25.74 ; 离婚情况3:3]3以 
次 

Mortality of children 儿童的死 亡率： 

在蒙昧人中3:79以次 
Mortlock Islands 莫特洛克群岛 i : 

421.437,470；2：130.131,298 
Mosquito Indians 莫斯基托人 1:320, 
338；2：273；3 : 27 K 272 
Mossi 莫西人 2；： S 58；3：22,88,289,290 
Mosyni 莫西尼人1:108 
Mota 奠塔人〗：272 ; 2: 126 以次； 3:246 
以次 

Mother , the bride ’ s 新娘的 母亲： 女儿 

出嫁须得到母亲的同意2；248 以次； 母 
亲可得到女儿的全部或部分聘礼2: 
386,388,394以次 

Mottle 卜 right 母权：第8 章； 1:40 — 45， 

106；3 : 298 

Moths 飞蛾： 求偶1 : 47 1 ; 夜间的颜色 
1：481 以次； 近缘繁殖的后果2： 223, 

239 

Motu 莫图人 1 :407,408,515 

Mourning customs 丧葬习俗 1: 498, 

511,526 

Mowat 莫瓦特人2:96 

Mpfumo 姆富莫人2:255,303,304,574 

Mpongwe 姆蓬圭人 1 : 43;2:7,350 

Mrus 姆鲁人2:366;3:10 

Mucura 姆库拉人〗：548 

Muduvars 姆杜瓦尔人2 ： 323； 3： 141, 
142,286 




Muller, C. O. 缪勒： 谈斯巴达的模拟 
抢新娘2:272 

Muller, Herbert 赫伯特 • 缪勒：谈纳 

亚尔人的一妻多夫制3：201-205 
Muhammadan law 伊斯兰 教法： 与非 

穆斯林结婚2:58以次；从表亲婚姻2: 
101;姻亲结婚2: 152.154; 与收养亲属 
结婚2: 155;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 
331 以次； 解除对女儿的管束权 2:33]; 
“麦尔”或“沙对” 2:408.418 以次； 婚姻 
礼仪 2:435. 577 ;— 夫多妻制3:37,43 
以次；离婚 1311-313,371 ,374 
Muhammadans 穆 斯林： 男性嫉妒1: 
310 以次： 对婚姻的看法1:377 以次； 结 
婚率和结婚年龄378;礼仪性清洁卫 
生 1;4 U ), 412,416;媒人包办婚姻1: 
426 以次； 戴面纱1; 535,567;割礼：1: 
561— 563;羞涩观念1:568;婚前不相识 
2:30;从表亲婚娴 2:69 — 71;孝义2: 
347:“沙对” 2:4】8 —420 ; 嫁妆2:424以 
次；婚姻礼仪2:503,504,527;性交前冇 
所防备2:56〗；结婚的吉利日子2：571； 
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3：43,44,93； 
离婚情况3：311 -314,371 
Muhammadans of India 印度的穆斯 
林： 阶级内婚2:60;从表亲婚姻2：70 
以次； 嫁妆2：424 以次； 一夫一妻制和 
一夫多妻制3:43,93;离婚情况3：314 
— of the Puigab 旁遮普的穆 斯林： 
子女按照长幼顺序结婚1:373 

of Visegrad 维舍格勒的穆 斯林： 
婚姻礼仪2：468 

Mulattoes 黑白混 血人： 生育力与生命 
力2:46;男女比例3：173以次 
Mullakurumbers 穆拉库龙伯人2:244 
Mundas 蒙达人 1:351，364,407;2:26, 
40, 160, 280, 283, 284, 47 U 490, 516, 
533；3：10,75,98 

Mundrucus 蒙德鲁库人 1: 539 ; 2: 1 U ， 


112,549 

Muras 穆拉人〗：462 
Murray River 墨累河2:131 
Murring tribes 穆林人2:159 
Music in primitive courtship 原始求 

偶中的音乐 1:469 以次 
Musos 穆索人2:549 
Mweru 姆韦鲁人2： 142 
Mygge, J. 米盖： 谈血缘婚姻2： 227, 

234 

Mysore 迈 索尔： 当地的宗教性卖淫 1: 
221;结婚年龄1:383;舅父外甥女婚2: 
80以次 

N 

Nagas 那加人〗： 48, 52, 144,327,408, 
419, 500, 524, 542, 546 , 558； 2； 117, 
259,294,555 ; 3:10,273 

-， Angami 安加米那加人1:160以 

次；2:2,3,294,555 

Nagel, E. 内 格尔： 谈犹太人的男女出 
生比例3：180 

Nakedness 裸体： 在蒙昧人中1:539 — 
548;与裸体相关的性羞涩和羞耻感1: 

546- 548,565-569 

Name 姓 氏：共 同姓氏的影响2: 214以 
次 

Nandi 南迪人 ] :154, 407, 416, 499, 
545,550,553;2:40,143，184，267，268, 
350,351，379,380,443,545,550;3:20, 
288 

Naning 纳宁： 纳宁的马来人1:506 
Nanusa Islands 纳努萨群岛2:210 
Napo Indians 纳波人 h 305,551 
Narrinyeri 纳里涅里人 1:204,358; 2: 

27,135,282,302,355,490,551 
Nasamonians 纳萨莫尼亚人1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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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590 

Natchez 纳切斯人 1 ： 200,347； 2： 106, 
279,289；3：272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 选择： 达尔文的 
自然选择理论1:477以次 
Naudowessies 璃多韦西人2: 368,374; 
3:272 

Nauru 瑙鲁人2:130,177;3:277 
Navaho 纳瓦霍人 1 : 280; 2: 47, 106, 
211，378,448;3:4 
Nayadis 纳亚迪人3:10 
Nay are 纳亚尔人 1 : 39,116,171，172, 
184- 187, 189, 193,284,370； 3： 133 - 
141，198_206,222,273 
Nebraska 内布拉 斯加： 当地人的结婚 
年龄1:387 

Needles in marriage rites 针在婚姻礼 

仪中的用途2：464,465,502,535 
Negritos 尼格利陀人 1: 60, 61, 146, 
158, 281； 2： 266, 267, 297, 298, 310, 
508;3:15,26 

- of Bataan 巴丹的尼格利陀人2: 

375,442 

- of Negros 内格罗斯的尼格利陀人 

2： 246 

- of Zambales 三描礼士的尼格利 

陀人 1:370 以次； 2:312,442,450;3:15 
Negroes 尼格罗人（黑人） ：卖 淫情况 1 : 
138;— 夫多妻制和母权1:296;丈夫让 
妻子卖淫1:332;关于人体美的观念2: 
11以次；肤色的改变2:17;女性青春期 
很短3:73;专一之情3：103 
Negroes, American 美国黑人：1:335; 
与白人混血2：38,41 以次； 很少或不得 
与白人女性通婚2:41;男女比例3：63 
Nenenot 内内诺特人2:291 
Nepal 尼 泊尔： 出于爱情的结合2:292; 
模拟结婚与尼瓦尔妇女的自由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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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次 

Nerike 内 里克： 当地的婚姻礼仪2:489 

Nestorians of Syria 叙利亚的聂斯脱利 

派2：40,268以次 

Netchiiirmiut 内奇利尔缪特人3:55, 
108 

Nevada 内 华达： 当地人的结婚年龄 1: 

387;离婚情况3:364以次 
New Britain 新不列颠岛 1: 428, 436, 
507；2：49,50,98,127,299,362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1:147, 
183, 190,309,341，356, 407,550,568； 
2.74,84, 125, 127, 128, 154, 155, 247, 
299；3：56,57,148,165 
New Granada 新格拉纳达 1:197; 2: 
549 

New Guinea 新几 内亚： 婚前贞洁1: 
12 7 , M 6 以次； 类别式亲属制度 1.237； 
男性嫉妒1:309;结婚率1:340;结婚年 
龄1 :355;女子提出结婚1:460;纹身1: 
515,522;男人的赤身裸体1： 542,543； 
猎头2:2;夫妻之情2:26 以次； 外婚制 
2:124 以次； 抢夺婚2:246;出于爱情的 
结合2：298以次；交换妇女为妻2：355； 
有偿婚姻2:382;婚姻礼仪2:449 ; 延期 
完婚2:547,552;—夫一妻制和一夫多 
妻制3；16 以次； 男女比例3:56;群体性 
关系3：236 以次； 离婚情况3：274,277, 
282以次 

- ， British 英属新几内亚1:312, 

421，522;2:382 

-， Dutch 荷属新几内亚1：355；3： 

282以次 

- ， the part which formerly be¬ 
longed to Germany 前德属新几内亚 

1 : 133, 291, 294, 421, 422, 471 ； 2 ： 26, 
125 

New Hanover 新汉诺威 1:460,530以 


次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岛1:318, 
438,530,531;2:4,5 

New Ireland 新爱尔兰 1:115,340,460, 
546；3：86 

New Jersey 新 泽西： 当地的离婚情况 

3：365,373 

New Mexico 新墨 西哥： 当地人的结婚 
年龄1:387 

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 尔士： 离婚情 

况3:344,345,347,350 

-， natives of 新南威尔士的土著人 

1:150,203, 465,527； 2： 248; 3: 72,73, 
164 

New York 纽约州：叔侄女婚和姑侄婚 
2:99;离婚情况3:365,373 
New Zealand 新 西兰： 白人和土著人的 
婚姻2:42;离婚情况3:345,349,350 
Newars 尼瓦尔人3:199以次 
Newburgh 纽堡： 当地的婚姻礼仪2: 
460 

Newcastle-on-Tyne 泰因河畔的纽卡斯 

尔：当地的婚姻礼仪2：534 
Newhaven 纽 黑文： 当地的渔民2:234 
Nez Perces 内兹佩尔塞人 1：159；3：54 
Niam-Niam 尼安尼安人2：26,148,449 
Nias 尼亚斯 1:145;2:92，121，122,346, 
469 

Nicaragua 尼加 拉瓜： 男女比例3:174 

-， ancient 古代尼加 拉瓜： 初夜权 

1:167;女子通过卖淫挣得嫁妆1 : 200； 
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27;婚姻礼仪 
2: 434 ;重婚会受到惩罚3:39;离婚情况 
3：302 

Nicobar Islands 尼科巴群岛 1：507；3： 
12,98,99,180,269,287 

Nigeria, British 英属尼日利亚 1:501 
Nile countries 尼罗河地区 1:310 


-， Negroes of the 尼罗河地区的黑 

人 1:544 

Nilgiri Hills 尼尔吉里 山区： 男女比例 

3：163 

Niol-Niol 纽尔纽尔人3:20 

Niue Island 纽埃岛 1:252,356;2:75 

Niutabutabu 纽塔布塔布 1:561 
Noise made at weddings 婚礼上的吵闹 

声 2:497 — 499 

Nootka 努特卡人 1：159,513(2：47,60, 
241,291,548 

Normandy 诺 曼底： 当地的婚姻礼仪2: 

502 

North America 北 美洲： 种族通婚2:38 
North American Indians 北美印第安 

人：混 血儿的生育力2：45以次；男女比 
例3:173 

North American tribes 北美部落：丈 

夫的责任1:46;卖淫情况1:137 以次； 
对婚前贞洁的看法 1:140—142,159; 给 
客人提供临时妻子〗：227,230;好客1: 
228;亲属称谓 1:236, 237, 247, 251， 
253,262;社会地位依年龄而定1：254； 
父权和母权1:280,282_284,294;对生 
育的看法1:288;男性嫉妒 1:305 - 
308;通奸 1:314;寡妇 1:317,320,323, 
324,325_ 327;鳏夫 1:330;结婚率 1: 
338;童年订婚1:345 以次； 结婚年龄1: 
346—348; 柔弱的男性1:395;性羞涩 
1:424;唇饰1:503;损坏耳垂1:503以 
次； 头饰 1 :507 — 509 ; 绘身1:513;纹身 
1:515,516,517,519;男人佩戴的饰物 
比女人多1 : 529 以次； 裸体1:540以 
次； 女性欣赏男性的力量和勇气2:1;关 
于人体美的观念2：11 以次； 夫妻恩爱 
2:25,27 以次； 盼望生儿育女以及生儿 
育女的重要性3: 76 以次； 外婚制2: 
102— 110;抢夺婚2:241;妇女的择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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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288 — 291;有偿婚姻2：376- 378； 
延期完婚2:547以次；没有婚姻礼仪2 : 
593;—夫一妻制与 -- 夫多妻制3:3 — 6, 
26,83:男女比例 3:53 — 55 ; 儿童人数很 
少3: 7 8;妻姐妹婚3:94 — 96: — 妻多夫 
制3：108 以次； 定期婚娴3:267;离婚情 
况3:271 .272,276,277,279.280,298, 
366以次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当地人的 

结婚年龄1:387;离婚情况3；350.365 

Northern Indians 北部印第安人 1:462 
以次； 3:70 

Northumberland 诺森 伯兰： 当地的婚 

姻礼仪2；505,587 

Norway 挪威： 结婚率1:389;血缘婚姻 
2 :22 7 ;婚姻礼仪2:454;离婚情况3: 
3^4,347,348, 350- 354.357,364.373； 
判决分居3：353- 356 

Norwegians 挪威人：与拉普人的婚娴 
2：41 

Nose ornaments 鼻饰 1:502 — 505 
Nossi-be 贝岛3： 151 
Nouaer tribes 努埃尔人3:285 
Novatians 诺瓦蒂 安派： 反对寡妇再嫁 
和鳏夫再娶]:323 
Nsakara 恩萨卡拉人1:320以次 
Nubians, Southern 南部努比亚人 l : 
155 

Nufoors or Nufors 努福尔人2 :439, 
547,552 

Nukahiva 努卡希瓦人 1 ： 198,310,535, 
566；2：300；3：147,148,165,196 

Nyai^ja-speaking tribes of Centra 】 An- 

goniland 安戈尼兰中部讲尼扬贾语的 
部落2：140 

N y asa ， Lake 尼亚 萨湖： 附近部落的性 
放纵活动1：91 

Nyasaland 尼亚萨兰 1:49,359;2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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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ongo 奥邦戈人2：88 
Odours 气 味：动 物发情时的气 味：第 14 
章 各处； 花的气味1:483 
Offspring 后代： 受到照 顾：第 1章各 
处； 据认为通奸会对后代带来有害的后 
果〗：315 以次； 盼望有后代以及后代的 
重要性 1 : 160 - 163, 375 - 377, 379, 
383 — 385,2:31 以次 . 3 : 75 — 77，105, 
194 以次； 对近亲结婚后果的普遍看法 
2 : 〗 7 0 — 176;近亲结婚对后代的影响2: 
218 —239;意在使妻子多产或多生男孩 
的婚姻礼仪2: 467 — 486, 573 — 575, 
意在使后代好看的婚姻礼仪2 : 
柁7;蒙昧人生的孩子很少 3:78 — 80;影 
响后代性别的因素3: 169 - 185; 有了孩 
子就会便婚姻纽带得到加强3:366以 
次； 离婚对子女幸福的影响3：376以次 
Ohio 俄 亥俄： 当地人的结婚年龄1:387 
Oklahoma 俄克拉 何马 : 当地的离婚情 
况3 : 365 

Old age 老年： 对年长者的尊敬 1.254； 
2:345,346,351 

Oldenberg, H. 奥尔登伯格：谈延期完 

婚的习俗2 : 561 

Oleai Islands 奥利埃群岛2:298 
Oleander in marriage rites 夹竹桃在 

婚礼上的用途 2：527 
Olo Ot 奥洛奥特人 i : ii 9 以次 
Omaha 奥马哈人 1 ： 137 , 138,140,246, 
258,323,325,347,474,508；2：28,1 04 , 
105,289,323,377；3：37,96 
Onas 奥纳人 1： 56, 512； 2： 112, 113, 
240,286,287；3：87 

Ondonga 翁东加人 1:34】；3:21 
Orang Akit 阿基特人2： 296 f 3： 13,14, 



26,56 

Orang Gunung 古农人 1:123 
Orang Laut 劳特人 2:，56 

Orang Mamaq 马马克人 1: 38; 2 : 210, 
296,442,447,448；3： 13.14.26 

Orang IVIuka Kuning 穆 p 库宁 A U 

6 i ；3： n 

Orang Sletar 斯莱塔尔人 2-.375 
Orang Tanjong 坦琼人 3 ： 145 
Orangerie Bay 奥兰治里湾 1:530 
Orang-utans 乌坦 人：两 性关系和父亲 
的照顾 U 32.33,36 以次； 交配期1：81 
Oraons 奥朗人 1:132，351, 500; 2: 48, 
160, 186,280.284.472.499, 528;3：124 

Oregon 俄勒冈：当地人的结婚年龄1: 
38 7 ;离婚情况3:365 

-， Indians of the 俄勒冈的印第安 

人 1:282 ; 2 : 377 ; 3:38，102 
Orinoco 奥■诺 科： 当地的印第安人1: 
548,561 ； 3：3 

Orissa 奥 里萨： 当地的宗教性卖淫1: 
221;童婚 1:380 

Orkney Islands 奧克尼 群岛： 结婚的时 
间要视月相和潮汐而定2:568;结婚曰 
期2：569以次 

Osage 奥萨格人2:105,284 
Ososo 奥索索2:95,146,201 以次 
Ossetes 奥塞梯人 1:】43; 2: 98,〗13; 3: 
131 

Ostyak 奥斯加克人 1 ： 308 f 2： 113,242, 
243,381,559；3：95,96,131 
Oto 奥托人2:105 
Ottawa 奥塔瓦人2:361,368以次 

Outanatas 乌塔纳塔人2：23 
Ovambo 奥万博人3:74 
Ownership, sense of 占有观念 1:300 

以次 


P 

Pacific Islanders 太平洋 岛民： 据说盛 

行乱交]:113 以次； 交换名字1:233; 童 
年汀婚和结婚年龄1: 35 3 — 356;男女比 
例1:365以次，3: 56 — 59,180 以次； 兄 
妹回避1：437以次；纹身1： 514,515, 
517 — 522 . 524,525，558;系阴茎头的习 
俗1:535 以次； 女性阴部的遮挡1：538； 
裸体1:542 以次； 衣服1:550;关于人体 
美的标准2：11 以次； 衣饰2:23;混血儿 
2:39;杀婴2: 164; 3: 80;没有婚姻礼仪 
2,593以次；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 
3:17 — 19;女性美的时间很短3:72; — 
妻多夫制3: 146 — 149;离婚情况3: 
274.277 

Padang Highlands 巴东高地 ] : 3 8以次 
Paduvals 帕杜瓦尔人1:186 
Paharias 帕哈里亚人3:103 
Painting of the body 绘身 1 ； 510 — 

514；2：13 

Pairing season 交配 期：第 2 章 
Paiuches 派尤切人 1:540 
Paiwans 排湾人2:298 
Palatinate, Upper 上巴拉丁领 地：当 

地的婚姻礼仪2:27036〗；婚姻禁忌2: 
544 

Pataungs 崩龙人2 : 49 
Palembang 巴邻旁2:370 
Palestine 巴勒 斯坦： 从表亲婚姻2:69; 
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31 以次； 交换 
婚2:351买卖婚2: 408;婚姻礼仪2: 
482,509,520,526,529,536 
Paliyans 帕利扬人2；293 
Pallas ， P. S. 帕 拉斯： 谈杂交2：37 
Pampas 潘帕人3；53 
Panghans 潘甘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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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we 庞圭人 1 : 134,135,423,441 
25.26,321,322,549 
Pankas 潘卡人 2:209 以次 
Pankhos 班科人3： 10 
Papuans 巴布亚人2:7 
Paraguay ， Indians of 巴拉圭的印第安 
人 1:456,457 ; 3:71，]07，]08，158 
Parental care 父母的照 顾：第 1章各处 
Parents 父母： 父母为儿子提亲1:426; 
父母与子女关系中的性羞涩1:434 — 
437,439;父母对子女的感情2：24,25, 
31,3：366 以次； 父母的诅咒和祝福2: 
34 8 _ 3 52;子女结婚须得到父母的同 
意：第 22章各处 
Paria 帕里亚省1:167 

Parkinson ， R . 帕 金森： 谈割礼的起源 
1：10 

Parsees 拜火 教徒： 对婚姻的看法1: 
384;婚姻礼仪2:436,480,504,575;重 
婚3：44 

- of Bombay 孟买的拜火教 徒：婚 

姻礼仪2:441 
Parthians 安息人2:87 
Pasemahers 帕塞马人2:175,210,211 
Passau 帕索人 1:118 
Passes 帕塞人 1:462 
Pastoral peoples 牧业 民族： 对婚前贞 
洁的看法1：158以次；计算世系的方法 
1 : 28 3 , 2 9 7 ;养家容易1:363;妇女的择 
偶自由2:309,310,314;买卖婚2:396; 
—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3：26 以次； 
一妻多夫制3:191以次 
Patagonians 巴塔哥尼亚人 1:56,129, 
396,452；2：378；3：70,71,271 
Paternal authority 父权 ：第 22章各处， 
特别是 2:284,326 — 353; 母系制民族中 
的父权 1:40-44,276 
一一 care and duties 父亲的照顾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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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第 1章各处 

- instinct 父亲的本能 1:35,36,70, 

71；2：205 

Pathans 帕坦人3:183 
Patwin 帕特温人 1:46,462 
Pawnee 波尼人 1: 46, 347; 2: 33, 34, 
212,289,313,321,398,448 

Pawumwa Indians 帕温瓦人 1: 502, 

503,564 

Peckham f G . W . and Elizabeth , G . 

佩克姆和伊丽 莎白： 谈华莱士关于性顔 
色起源的理论1:480 
Pegu，kingdom of 勃固王国 1:188 
Pegulloburras 佩古洛布拉人1:555 
Pelew Islands 帛琉群岛 1： 149, 507, 
566；2：85,130,131,199；3：16 
Peling 佩林 ：当地 的山民 1:119 — 121 
Peilinge 佩林 吉：当 地的婚姻礼仪2:493 
Pennsylvania 宾夕法 尼亚： 当地的离婚 
情况3：365,373 

Pennsylvania , Indians of 宾夕法尼亚 

的印第安人1:50 

Penrhyu IsJand or Tongarewa 彭林 

岛，或汤加雷瓦岛1：438；2：129 
Pentecost 彭特科斯特岛1 :47, 318, 
321，363, 364, 368； 2： 256, 257, 262, 
318；3；103 

Pepos 佩波人1467 
Perforatio penis 阴茎穿孔 1:559 

Perier , J . A . N . 佩里埃：谈血缘婚姻 

2:225 

Persia 波斯： 男性嫉妒1:311;结婚率和 
结婚年龄1;378;爱情2:29;婚姻礼仪 
2: 4 58, 5 ( H 以次； 婚姻禁忌 2:546; — 夫 
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 3 : 43 , 7 6;临时婚 
姻3:268;离婚情况3：313 

— ， ancient 古代波斯：结婚的时间 
1:88 以次； 对结婚和生育的看法1:383 


以次；宗教性独身 1:399; 近亲结婚 2: 
86,87,89,94, 202,203,224 ; 女子被作 
为赎罪金送给人家 2:360; —夫 多妻制 
3:44 

Perthshire 珀 斯郡： 当地的婚姻礼仪2: 

514 

Peru 秘鲁： 结婚年龄1:387;叔侄女婚 
和姑侄婚2:99;内婚社区2：233 
一 ~ ~， ancient 古代 秘鲁： 统一的结婚 
日1:85;破贞习俗同新娘性交 
的不是新郎而是其他男人1:197,199; 
寡妇和佣人被杀1:317;寡妇不得再嫁 
1:322;结婚率和结婚年龄1:375 ;宗教 
性独身1:39 6 ,397,403;地域内婚2: 
48 ; 古代秘鲁的印加人曾是征服者2: 
65;兄妹婚2:95;父权2:327;结婚须得 
到父母的同 意：同 上页；婚姻礼仪2: 
43 4 ; —夫多妻制和纳妾制3：38以次 
Peru ， Indians of 秘鲁的印第安人1: 
305；2：545 

Pfannenschmid , Dr . 普法南施 米特： 

谈欧洲曾存在初夜权1：178以次 
Philippine Islands 菲律宾群岛 1:146, 
181- 183,235,352； 2：40,62,366,372； 
3：15 

Phoenicians 腓尼 基人： 女子通过卖淫 
挣得嫁妆1:200;半血亲兄妹婚2：97 
Piets 皮克 特人： 抢夺婚2：252 
Piedmont 皮德蒙特: 当地的初夜权1: 

174 以次; 结婚的吉利日子2：571 
Pima Indians 皮马人 1:129,320,338; 

2：215,404；3 : 279 
Piojes 皮奥赫人2:83 
Pipiles 皮皮尔人3：110 
Pitcairn Island 皮特凯恩岛2:233 
Plains Indians 大草原印第安人3:4,5, 
88 

Plants 植物： 雄性和雌性生殖细胞 l: 


455;颜色1:479 以次； 气味】：483;杂交 
2：36以次；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2: 
218,219,221,234,235,238；自花授粉 
的植物开的多是雄花3:〗72 
Ploss ， H . H . 普 洛斯： 谈决定后代性 
别的因素 3 J 70 以次 
Pobos 博巴2：91 

Poggy Islands 博吉群岛 1:1〗9;3:14以 
次 

Poland 波兰：婚姻礼仪2: 440, 465, 
514;协议分居3：359 

— ancient 古代 波兰： 父亲包办婚 
姻2：337 

Polterabend 闹婚 之夜： 在德国2:461， 
498 

Polyandry —妻多夫 制：第 29章 以次； 
1:332,335,336,365,368 

Polygyny 一夫多妻 制：第 27章以次 ； 与 
母权的关系1 :295 以次； 是造成男人独 
身的一个原因 1:365 — 367;使已婚妇女 
的人数趋于增加1:367 以次； 与一妻多 
夫制的关系3：186以次 
Polynesia 波利尼 西亚： 婚前自由]:148 
以次；类别式亲属称谓1:237,238,257； 
男性嫉妒 U 309 以次； 寡妇被杀1 : 318； 
纹身1;514,531;割礼1:561;阶级区分 
与阶级内婚2: 62, 67;外婚规定2: 
127 — 130;杀婴2:164;妇女的择偶自由 
2:299—301 ; 道德的松弛3：165 
Pomo 波莫人2：434 
Ponape 波纳佩岛 1 ： 128,137,561,564； 
2：25,130,362,374,478 ; 3；30,369 
Ponca 蓬卡人2:105 
Pondos 蓬多人2:137 
Ponnani 波纳尼3:128 
Port Blair 布莱尔港2： 120；3：56,180 
Port des Francais 弗朗塞港 1:566 
Port Herald 赫拉尔德港1:152 


1411 



Port Jackson 杰克逊港 1:65,257 
Port Moresby 莫尔兹比港 1:355，515 
Port Olry 奥尔里港 3：57 
Port Patteson 帕特森港 1:427 
Porto Rico 波多 黎各： 当地的土著人 1: 
198 

Portugal 葡 萄牙： 当地人的结婚年龄1: 
387;婚姻礼仪2:440;离婚情况3 : 342, 
346,347, 349— 353;判决分居3； 355 , 
356,358 

Post, A . H. 波 斯特： 谈婚娴的演进1: 

19;谈原始乱交1：103 
Potawatomi 波塔瓦托米人2:103,104, 
368以次 

Prayers 祈祷：作为婚娴礼仪2： 467, 

573 -578 

Pregnancy 妊娠；对蛀娠以及妊娠禁忌 
的看法3：66以次 

Prepuce 包皮： 系包皮 1 ：535,536,564, 
566 

Preyer, W. 普 赖尔： 谈某些亲属称谓 
的起源 1 : 以 4 ; 谈近缘繁殖2：222以次 
Priestesses 女 祭司： 她们的卖淫1: 
21 9 — 22 4 ;独 身：第 11章 各处； 想当女祭 
司必须实行禁欲1:413 
Priests 祭司：被授予初夜权•.第5章各 
处；与祭司性交〗：〗91 —193，】96;祭司 
卖淫1:224;独身 ：第〗 1章 各处； 禁止缔 
结第二次婚娴 〗 ： 4 02;与寡妇结婚1: 
4 02 , 4〗4 ; 与艺妓或离婚妇女结婚1: 
414 ; 想当祭司必须实行禁欲1:413以 
次；必须实行临时性禁欲1:414;祭司的 
女儿不 贞要受 到惩罚1:414;祭司主持 
婚姻礼仪2 : 573-579,590 
Primitive men 原始人 ： 他们的 社会状 
况1:68 以次； 家庭状况]:69;交 配期： 
第2章，特别是1:81,97;争夺女人1: 
两性结合的时间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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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reation 生育： 对生育的看法1: 

273,285 — 295 

Promiscuity , hypothesis of 乱交 说：第 

3 — 9 章； 实行乱交的民族 1:104— 

某些习俗被解释为古代乱交的残 余：第 

4 — 8章 

Prophylactic or purificatory marriage 

rites 意在辟邪或驱邪的婚姻礼 仪：第 
25章以次 各处； 2:482 — 484,488,494 

Prosperity or abundance 繁荣昌 盛：以 

此为目的的婚娴礼仪2：480,481,485, 
487-489,535 

Prostitutes, infertility 妓女不孕 1:334 
以次 

Prostitution 卖淫：在来开化民族中 

136 —138;丈夫让妻子卖淫1：137,331 
以次；欧洲城市中的卖淫现象1：160, 
164;女子通过卖淫挣得嫁妆 1. 162, 
200 ; 宗教性卖淫1:207 — 224;闪米特崇 
拜中的男子卖淫1:224 
Protestants 新 教徒： 宗教内婚2:58;与 
非新教徒结 婚：同上页； 宗教性婚礼2: 
577;离婚与自杀3：372 
Prussia 普 鲁士： 血缘婚姻2:228;嫁妆 
2: 43 0;离婚情况3 : 338,339,353;判决 
分居曾一度被禁止3：354 
Prussians » ancient 古代普鲁士人：近 
亲结婚2:87;婚姻礼仪2： 469, 470, 
475,480,505;—夫多妻制3:47 
Ptolemies 托勒密诸 王：近 亲结婚2:225 
Pueblos 普埃布洛人 1； 256, 280, 282. 

458；2：47,106,211,230,289 
Puget Sound 普吉特海峡 ：附近 的印第 
安人]：333 

Punans 普南人 1: 158, 283； 2： 297； 3： 
14,146,194 

Punjab 旁 遮普： 寡妇再嫁1:330以次， 
1524;按照长幼顺序结婚〗：373 ; 纹身 


1:517; 地域内婚2 : 160;交换婚2；357 ; 
婚姻礼仪2:472,500,524;— 妻多夫制 
3:1 17 — 120,123,161,162, 189;男女比 
例3：161 以次； 群婚3:223以次 
Punjas 蓬贾人 1:87 
Punnett ， R . C . 庞尼特 ：谈决 定性别 
的因素3：171 
Purang 普兰2:243,244 
Puris 普里人2：378 
Purus River 普鲁斯河 1:57 
Pygmies 俾格米人：夫妻间的忠诚1: 
202以次；父权1：280 以次； 妇女的择偶 
自由2：310 

-—- of Central Africa 中非的俾格米 

人 1 : 63, 64, 281,543; 2: 375 以次； 3: 
22,23,26,100 

Q 

Queensland 昆士兰：当地的土著人1: 
83,200- 202； 2： 134, 135, 153, 439； 3： 
249 

一 一 ， North 北昆士兰；当地的土著人 
1:289,420,464 

一， North - West-Central 昆 士兰中 

部西北 地区： 当地的土著人1：48,74 , 
150,229;2:132，134，135 

Quetelet , A . 凯特尔：谈体型差异2: 
14 

Quissama 基萨马人3:24,59 
Quito 基多：当地的印第安人 i : i 6 l 

R 

Rabhas 拉巴人 1 ：144；2：455 
Races 种族： 种族的混合2:38,39,42 — 
47;影响后代性别的因素3；173-178 

Racial characteristics 种族特征以及种 


族差异的产生2 : 9- 22 
-―- endogamy 种族内婚 2:39 — 47 
Radimich 拉迪米奇人1:111 
Rajjhars 拉贾尔人2；555 
Rajmahal Hills 拉杰马哈尔山 E 1:143 
Rajputs 拉杰普特人 1：382 ；2：159,160, 
184 

- of Mewar 梅瓦尔的拉杰普特人 

1 ：88 

- of Tirhut 蒂鲁特的拉杰普特人 

1：436 

Rangkhol 朗科尔人 2:365 
Red colour 红色：蒙昧人喜欢红色1: 
510 以次；婚姻礼仪中的红色 2:447, 
466 以次 

- lead 红铅： 在婚姻礼仪中的用途 

2：446以次 

Reddies 雷迪人3： 131 
Reformers 宗教改革派：对父母在婚姻 
中的同意权的看法2:340;对离婚的看 
法3:334, 3 35,353:对判决分居的看法 
3：336 

Keinach ( S .) 雷 纳克： 谈女婿与岳母间 
的回避〗：450;谈羞涩1:565,569;谈外 
婚制的起源2：185 以次； 谈某些婚姻礼 
仪2：483 

Reitzenstein , F . v . 赖岑斯泰因：谈延 

期完婚的习俗2：562 
Rejangs 勒姜人2：210；3：295 
Relatives by marriage 姻亲： 姻亲回避 

1:439 — 453;禁止姻亲通婚2： 151 - 
15 4,215 以次； 姻亲的婚姻礼仪2: 
579-582 

Religious celibacy 宗教性独 身：第 1 1 

章 

— endogamy 宗教内婚 2:55 — 59 
— _ marriage rites 宗教性婚姻礼仪 

2:57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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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titution 宗教性卖 淫：第 6章 

Reptiles 爬行 动物： 父母的照顾 1:29, 
36; 发情周期 1:79; 发情时的气味和声 
音 1:478,484 — 486; 颜色 1:482,483, 
485 以次； 其他第二性征 1:489 

Restif de la Bretonne 布雷东：谈女性 

羞溫 1 ：453 

Return gifts presented by the bride’s 

people 新娘家人所送的回礼 2:396 — 
403,414 以次 

Reunion 留尼旺：对法国人的结婚限制 
2:41 

Rhine 莱茵河 地区： 婚姻礼仪2:539 
Rhodes 罗 得岛： 婚姻礼仪 2:489 
Rhodesia , Northern 北罗得西亚 1: 

342；2：506；3：368 

Rhys，Sir John 里斯： 谈凯撒关于不列 
颠人婚姻情况的记述3：227 
Richards , F . J . 理 査兹： 谈南印度的 
交表婚 2:77 

Ridgeway ， Sir W . 里奇 韦：谈 罗马的 

贵族与平民2:65;谈英伦三岛人口非雅 
利安人说3：227 

Rif 里夫： 当地的柏柏尔人 2:55,457, 
458,480 

Rings 戒指： 订婚戒指与结婚戒指2: 
277,443,444,587以次 

Rio Branco 里奥布朗库1:561以次 

Ripley , W . Z . 里 普利： 谈水土适应过 
程2：17 

Risano 里 萨诺： 当地的延期完婚习俗 
2:557 

Risley , Sir Herbert 里 斯利： 谈印度的 
童婚1:381 
Riukiu 琉球2：554 

Riverina 里弗 赖纳： 当地的土著人 1 : 

65,203；3；166 

Rivers , W . H . R . 里弗斯：谈文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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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相似性1:4 以次； 谈对社会现象的 
研究1:8 —11 ; 谈亲属制度1 :237 以次； 
谈类别式亲属制度1： 237, 238, 240, 
241,252 - 254, 257 — 263, 266 - 271, 
274,3:242;谈群婚和性共有制1:241， 
267 _271，3:241 — 246;谈交表婚 1: 
260 — 262,2:78 以次； 谈非洲的母权 h 
283;谈回避规定1:444 
Riwa 里瓦 1:195 

Rochas , V . De 罗 査斯： 谈兄妹回避 

1:437 

Rockhill , W . W . 罗克 希尔： 谈一妻 

多夫制 3 ; 187,188 

Rocky Mountains 落基 山脉： 东麓的印 

第安人 1:307,338,441;3:272 
Romagna 罗 马涅： 当地的婚姻礼仪2: 
579;延期完婚2：558 

Rome，ancient 古 罗马： 四月与维纳斯 

有关1:8 9 ;阴茎仪式1:218;对客人的 
尊敬1:228;关于通奸的定义3:50;寡 
妇再嫁1:322 以次； 禁止军人结婚1: 
37 0, 3 :20 2 ;对婚姻的看法1:385;结婚 
年龄1:385 以次； 灶神守护祭司1 :399; 
纹身1:515;内婚制2:41，52,63;阶级 
的起源2:65;叔侄女婚2:99,149;禁止 
亲属通婚2：149,207 以次； 禁止姻亲通 
婚2: 〗 5 4 ;禁止与收养亲属结婚2：155； 
禁止宗教性亲属通婚2:156;家庭2: 
20 7 ;抢夺婚2 : 251 以次； 新娘的反抗2: 
2 69 ;父权 2 : 332 , 333 , 3 38;结婚所需征 
得的同意2: 3 33,338;对父母的尊敬2: 
347;父母的诅咒和被触怒的客人的诅 
咒2:350;“科耶姆蒂欧”和婚约金2: 
411，421广多斯” 2:428 — 430;“康法里 
亚蒂欧” 2:411，436,450,576,3:319以 
次；订婚2:433,444;婚姻礼仪2:436, 
437,440, 450,451,465,466,470, 473， 
474,488,507,510, 512,527, 536, 576, 
58 心结婚的不吉利时日2:567,,572;禁 



止一夫多妻制3:49;禁止纳妾：同 上页; 
离婚情况3：319-323,331 ,332,353 
Roro 罗罗人 1:428; 2: 257, 387,389 , 
552 

Rosehearty 罗斯哈蒂：当地的婚姻礼仪 
2：476以次 

Rosen ， H . 罗森：谈鞋的礼仪性使用 

2：540 

Rossbach ， A . 罗斯巴赫：谈古希腊人 
和古罗马人的禁婚亲等2：207以次 
Roth , W . E . 罗思：谈澳大利亚的下 
切和女阴内切1:560以次 
Rotuma 罗图马 1:321 ;2: ] 28以次 
Roucouyennes 鲁库延内人3:107，186 
Rowa 罗瓦人3：245 
Ruanda 卢旺达 1:152,325，326;2:312 
Rubi River 鲁比河2:249;3:288 
Rubiana 鲁比亚纳人1：136 
Rumania 罗马尼亚：结婚年龄1:387;结 
婚率 I : 389 ;婚姻礼仪2:505;离婚情况 
3 :3 46 , 3 53;没有判决分居3：355 

Russell ， R . V . 拉塞尔：谈外婚制的起 
源2：195 

Russia 俄国： 据说存在初夜权 1 : 175 以 
次； 结婚率和结婚年龄 1.386,387,389, 
392;父亲包办婚姻1 : 386,2:337;农民 
中的公媳性交1 : 386,3: 13〗；异教通婚 
2:58;禁止从表亲通婚2:101;宗教性亲 
属不得通婚2:156;地域外婚2:160以 
次；新娘的哭喊2:270;父权2:336， 
337.345,347 ; 父母的沮咒2:350;农民 
中的买卖婚2: 4 13;婚姻礼仪2:454， 
466，474，475，479,491，492,497,520以 
次；婚姻禁忌 2.544 以次；离婚情况3: 
346,348,351，354;判决分居3：355 
Russia , ancient 古代俄国 ：节日 性放纵 
1:89,91;父权 2:336;-- •夫多妻制3:47 
Russian 俄语： 某些亲属称谓的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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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Empire，tribes of the former 

前帝俄的 部落： 对婚前贞洁的看法 1: 
M 2 以次； 男性嫉妒〗：308;外婚制2: 
113以次；抢夺婚2:242 以次； 私奔2: 
323; 有偿婚姻 2 : 380 以次； 一夫—妻制 

和一夫多妻制 3 :7 以次； 离婚情况3: 

273 

Russians 俄罗 斯人： 混血儿2:39;与楚 
克奇人通婚2: 4 0;与拉普人通婚 2：41； 
民间诗歌中关于兄妹婚的传说2：93 
， Great 大俄罗 斯人： 父权2:337; 
给新娘聘礼2: 423;婚姻礼仪2： 479, 

493.505.515 

- ， Little 小俄罗 斯人： 婚姻礼仪2: 

270.461.489.508.515 

Russians » White 白俄罗 斯人： 婚姻礼 
仪 2:511,512,517.526,527,538 

Ruthenians of Bukovina 布科维纳的罗 

申人： 婚姻礼仪2：481,489 
Ruwuma 鲁伍马2：304 

S 

Saalfeld country 扎尔费尔德地 区：婚 

姻礼仪2：460以次 
Saba 萨巴人1:174 

Sacrifice 祭祀：作为一种婚姻礼仪2: 
555,574,576;作为一种离婚仪式3：319 
以次 

St .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谈性羞涩 

1: 4 2 9 ;谈着衣的起源1: 5 39;谈离婚3: 
328 

St . Christoval 圣克里斯托瓦尔，参见 

San Cristoval 

St . Monans 圣莫 南斯： 当地的结婚时 

日2：570 

Sakai (Malay Peninsula ) 萨凯人（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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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1: 119 — 121，188, 281; 2: 295, 
310,375,434,439;3:10,11,296 
- ， Kinta 金塔的萨凯人2:120 

- , Ulu Langat 乌鲁 冷吉的萨凯人 

1：51；3：145以次 

—— of Selangor 雪兰莪的萨凯人3: 
11 

Sakai ( Sumatra ) 萨凯人（苏门答腊 ）1: 

309；2：296；3：13,14,185,186,282 
Sakalava 萨卡拉瓦人 1:181; 2: 2,249, 
302,391,449；3：84 

Salinan Indians 萨利南人2:436以次 
Saliras 萨利拉人1:558 
Salish 萨利什人 1:282; 2:60,108 
Salsette 萨尔塞特岛2:538 
Salt in marriage rites 盐在婚礼中的用 
途2：482,495,502,535,581 
Salvador 萨尔瓦 多：当 地的印第安人2: 
533;离婚情况3:342;判决分居3:355 

-， ancient 古代萨尔 瓦多： 种族内 

婚2:39;外婚制2：110 
Samar 萨马： 当地的比萨扬人2:366 
Samarai 萨马赖岛1:522 
Samaritans 撒马利 亚人： 男性多于女性 
以及内婚制3：182 

Sambandham 桑班达姆（实际上的婚 
姻）： 在南印度的某些地区3：140,205 
Samerberg district 萨莫堡地区：当地 

的婚姻礼仪2：522 

Samnauntal 桑南 塔尔： 当地的矮人2: 

229 

Samoa 萨摩亚群岛 1:47,148,181,425, 
465,517,521，524，531 , 532; 2 : 1 ] ，27， 
128,129,155,299,382;3:96,217,282, 
299 

Samoyed 萨莫耶德人 1:18,308,350;2: 
10,33,113,242,243,381,403,316,559 

Samter ， E . 萨 姆特： 谈某些婚姻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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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483,541 

San C ( h)ristoval 圣克里斯托瓦尔1: 

136,425；3：57,149 

San Diego 圣迭 戈：当 地的印第安人1: 
306 

Sandwich Islands 桑威奇群岛，参见 
Hawai 

Sango 桑戈人2：75,141,304,372；3：211 
Santa Anna 圣安娜 1:521 
Santa Cruz 圣克鲁斯群岛 1:137,309; 
2：279以次 

Santals 桑塔尔人 1： 143,339,343,352, 
498,510; 2: 92, 117, 357,358; 3: 9,98, 
123,124,265,286 

Saorias 索里亚人2：294,568；3：33 
Sapper , C . 萨珀： 谈妇女方言2:276 
Sarae 萨赖人 1:324; 2:399 
Sar ^ j 萨拉杰人3：224 
Sarawak 沙携越3:56 
Sardinia 撤 丁岛：出生率 的周期性波动 
1:95;婚姻礼仪2:460,480:结婚的不吉 
利月份和日子2：567 

Sartori , P . 扎尔 托里： 谈某些婚姻礼 
仪2：483 

Sauk and Foxes 索克人，或福克斯人1: 

347；2：103,104,368 
Savaras 萨瓦拉人2：26 
Saxony 萨 克森： 当地出生率的周期性 
波动1:101:结婚率1:388;男女比例3: 
170 以次； 离婚情况3：342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 亚：阶 级内婚 
2 = 63 以次； 内婚社 E 2：233 以次； 婚姻 
礼仪 2:437,444.4 76,510,529,530,535 
Scandinavians , ancient 占代斯堪的纳 
维 亚人： 寡妇殉夫1:319;关于兄妹婚 
的传说2:92;抢夺婚2:252;劳务婚的 
遗迹2：411 以次；一夫多 妻制和纳妾制 
3: 4 7;文献中所提到的一妻多夫制3: 


144 以次 

Scarification 疲饰 1:525 — 527 
Schaaffhausen ( H .) 沙夫 豪森： 谈颅 

骨特点2：16 

Schawill 沙维尔人2:47 

Schmidt , K . 施 米特： 谈初夜权1:175 

Schmolck ， Dr . 施默 尔克： 谈血缘婚姻 

2：229 

Schroeder , L . v . 施 罗德： 谈某些婚姻 

礼仪 2:522,523* 谈延期完婚的习俗2: 
557 

Schroeder , R . 施罗德：谈晨礼2:422 
Schultze , O . 舒 尔策： 谈决定性别的因 
素3:171,178以次 

Scotland 苏 格兰：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 
1:95;握手为约1:135;按照长幼顺序出 
嫁女儿的旧俗1:373 以次； 结婚率 ]: 
389;结婚年 龄：同上页； 封闭的社区2: 
234;血缘婚姻2：234 以次； 模拟抢新娘 
2:261;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343;结 
婚戒指2:444;婚姻礼仪2:454,464, 
476,477,481，502,505, 513, 535, 536, 
539,57 9 ,58 7 ~590;婚姻禁忌2:543;延 
期完婚2：558以次；结婚的不吉利月份 
2:567;结婚时间受月相影响2:568;结 
婚时日2；569以次；离婚情况3:338, 
345 , 364 ;判决分居3：355以次 

-， ancient 古代苏 格兰： 据说曾存 

在初夜权 1:174 — 177,179;性关系3: 
227以次 

Scutari 斯 库台： 当地的婚娴礼仪2: 
468,474 

Sebright , Sir J . 西布赖特：谈近缘繁 
殖2：219,221,237以次 
Sefru 塞弗鲁 1：109 
SegueJa 塞盖拉2:61,64以次 
Self-fertilisation of plants 植物的自花 
授粉： 后果2:218,219,221,234,235, 


238；3：172 

Semang 塞芒人 1:61,85,119,121，122, 
537；3：10 

Semi-castration 半阉 1:561 
Seminole 塞米诺尔人2： 105 
Semites , ancient 古代闪米 特人： 后代 
的重要性1:377;内婚制2:52;归因于 
乱伦的有害后果2:181;抢■夺婚2 : 251； 
一妻多夫制 3-154 以次 f 结拜兄弟3: 
238以次 

Semitic culture , peoples of 闪米特文 

化各 民族： 婚姻礼仪2：595 
-， languages 闪米特语中的“父亲” 

—词 1:245 

Sena 塞纳：高卢神殿的女祭司1:399 
Seneca 塞内卡人3:108,196 

Senegal 塞内 加尔： 混血儿的男女比例 
3：176 

Senegambia 塞内冈 比亚： 摩尔人3:370 
Seniority 长者，长幼之序，对长者的尊 
敬1: 2 54 以次； 子女按照长幼顺序结婚 
1:372-374 

Sennaar 森纳尔 1:155 
Senoi 塞诺伊人 1 : 121；2：209 
Separation from bed and board 食宿 

分居 3: 299, 314, 329, 330, 340, 341， 
354-360 

Serbia 塞尔 维亚： 女儿在儿子娶亲之前 
按照长幼顺序出嫁1:373;结婚年龄1: 
386,387,389;童年订婚！：386;公媳性 
交1 : 3 86, 3 :1 3〗 ；结婚率1:389;新娘的 
反抗 2:270; 买卖婚2:413;离婚情况3: 
344，3衫，3料，352，364;没有判决分居 
3：355 

Serbs 塞尔维 亚人： 父母包办婚姻2: 
3 37 ; 对长者的尊敬2:350;婚姻礼仪2: 
464,469,475,505 

- of the Banat 巴纳特的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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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延期完婚2:557 

- of Syrmia 西尔米亚的塞尔维亚 

人：婚姻礼仪2:462,463,475 
Seresumdo 色热松多3:114 
Seri Indians 塞里人2:47;3:54 
Sermatta Islands 塞尔马塔群岛2:49 
Sese Archipelago 塞塞群岛 1: 153； 2： 
306 

Sette Comuni 塞特卡穆尼2:460,567 
Severs 塞维尔人 ]:]]] 

Sexes 男女 两性： 男女比例1 ; 365 —368, 
3：52 - 64, 104,158— 186,191;男女分 
居1：448以次；男女性冲动的相对力度 
1: 4 56;实行自身修饰的相对程度1: 5 29 
— 533; 体型的相对性2:7以次 
Sexual characters , secondary, in ani¬ 
mal 动物第二性征 1：477-491 

- instinct 性 本能： 因厮守而钝化， 

因新异而兴奋2 ; 192- 197；3：370 
一一 intercourse 性交：归因于性交的 
巫术意义〗： 92 ,20 2 ,2 3 5,2 : 592;与陌生 
人性交1:162,217,229 以次； 与神职人 
员性交〗：]91 一 193,196,2]8,224;归因 
于非法性交的恶果1：314,407,2：123, 
1 7 8，181;性交被认为是一种亵渎，是导 
致灾祸的神秘原因 1:406 — 417,2:568 
—— licence at feasts 节日性放纵，参 
见 Feasts 

- modesty 性羞 涩：第 12章，2:215, 

262» 272 , 528，546 > 549 — 553，560;与 
裸体和着衣的关系1: 419, 546 — 548,: 
565 — 569 

- organs 性器官：归因于性器官的 

神秘性1:417,536 

— selection 性选择：达尔文的性选 
择理论1:477 以次； 人类的性选择：第 
17—20 章 

- uncleanness 性不洁 1:406 — 417， 


563 

Sham fights at weddings 婚礼上的假 

打斗 2:254-275,584,585,591 
Shambaa 桑巴人 1:49 ; 2:172,304,391 f 
3：215,289 

Shambioa 桑比瓦人2:169 

Shame 羞耻： 当众进食的羞耻感1 : 431 ; 

与排泄功能有关的羞耻感1:431 
Shand, A. F. 香德： 谈性嫉妒1:301 
Shafts 掸人2:66,67,294 ;3:293 
Shastika 沙斯蒂卡人2:377以次 
Shawnee 肖尼人 1： 338, 395； 2： 103, 
104,289 

Sheldon , J . F . 谢尔登：谈近缘繁殖 

2：220 

Shetland Islands 设得兰群岛：血缘婚 

姻2:227以次；婚姻礼仪2： 477,526, 
527,587 以次； 结婚的时间视月相而定 
2 : 5 68;结婚时日2:569 以次； 古代关于 
性关系的记载3：227以次 
Shiahs 什叶派 ： 关于婚娴仪式的传说 
2:507;缔结定期婚姻2：59,3：268 
Shilluk 希卢克人1：544 以次； 2:405以 
次 

Shoes 鞋： 在新郎和新娘身后扔鞋的习 
俗2:277,539_542;有关鞋的其他一些 
礼仪性用途 2:540 — 542 

Shooting at wedding 在婚礼 i 鸣枪2: 

497,498,591 

Shortland Islands 肖特兰群岛]: 309; 
3；17,18,81 

Shortt ， J . 肖特：谈一妻多夫制与溺杀 
女婴的关系3：185 

Shoshoni 肖肖尼人 1:282;2:309 ,310 
Shropshire 希罗普郡：与婚礼有关的习 
俗 1：373,436；2：438 
Shulis 舒利人 1:502.538; 2:306 
Shuswap 舒斯瓦普人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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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 锡亚人〗 ：305;2:106 
Sialum 西亚隆人 3:56 
Siam 暹罗 ： 结婚率与结婚年龄1 : 383； 
国王与半血亲姐妹的婚姻2:95;婚姻礼 
仪2:47】，50;男女出生比例3:63;离婚 
情况3：317 

Siberia , native tribes of 西伯利亚土著 

部落： 男性嫉妒 1:308; 童年订婚和结 
婚年龄 1:349 以次 

—— ， Russians and Russianised 西伯 

利亚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土著人： 
道德松弛 1:125,130,142 
Sibuyaus 西布尧人 1:〗45，146 
Sicily 西西里：在求偶中展示男子汉气 
概 1:469;婚姻礼仪2:458,479,480;结 
婚的不吉利月份和日子2:567;结婚的 
吉利日子2：571 
Siena 谢纳人 1:74;2:358 
Sierra Leone 塞拉利昂 1: 156； 2； 146, 
157,176,532；3：153,154,196 
Sieves in marriage rites 筛子在婚礼上 
的用途2：467,472,475 — 477,479-481 
Sikhs 锡 克人： 子女按照长幼顺序结婚 
1 :373;抢夺婚2 : 2 4 4;—妻多夫制3: 
118 

Sikkim 锡金；—妻多夫制3： 113,116 
以次；男女比例3:162;群婚3：223 
Siksika 西克西卡人2:321 
Silence of bride and bridegroom 新娘 
和新郎的沉默不语2：546 

Silesia 西里 西亚： 当地的婚姻礼仪2: 

475,479 

** Similarity , the law of ” 相似律 2: 

37,42,43,47 

Singbhum 辛格布姆 2:446 
Sinhalese 僧伽 罗人： 父亲为女儿破贞 
1:188;下流的语言1: 422;害怕暴露外 
阴部1:537;关于人体美的观念2:9以 


次；交表婚2:73,120,3:184;兄妹婚2: 
94;禁止亲属通婚2 : ]20 ; 婚姻礼仪2: 
441,508;—妻多夫制 3:131 — 133,189, 
190,193 以次； 男女比例3: 163, 164 , 
169,175;男子很少有嫉妒心3:207;群 
婚3：225 以次； 离婚情况3：317以次 
Sirmur 锡尔穆尔3:117,120,191，192, 
222 

Siston 西 斯顿： 当地的婚姻礼仪2：476 

Skane 斯 科纳： 当地的婚姻礼仪2:437, 

510.530 

Skarpanto 斯卡潘 托岛： 当地的婚姻礼 
仪2：464 

Skin ， animal ’ s 兽皮：新娘和新郎坐在 
兽皮上2：470 

Slave Indians 斯拉维人 1:463 
Slavs 斯拉 夫人： 女性对男子汉气概的 
欣赏2:3;新娘的哭喊2:270;子女对父 
母的孝敬2:3 4 7;嫁妆2 423;婚姻礼仪 
2： 437, 465, 468, 470, 474, 475, 491, 

492.498.499.502.505.521.522.530 

， ancient 古代斯拉夫人：实行性 
放纵的节日 〗 ： 的， 9 1 ; 据说曾实行过乱 
交1:110以次；寡妇殉夫1:319 以次； 
种族内婚2:41;抢夺婚2:252;买卖婚 
2:413;— 夫多妻制3：47 

- 一 ， Southern 南部斯拉夫人：寡妇 
再嫁1: 3 2 3 ; 年轻人角力1:468;穆斯林 
中的半血亲兄妹婚2:97;外婚制2 : 
151，208;与收养亲属结婚2:156;家庭 
共同体2:208;抢夺婚2:252;父权2: 
3 3 7 ;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 337;父亲 
的诅咒2: 3 50;买卖婚2:413;婚姻礼仪 
2:487,508,514,538,582;重婚3:47 
Slovaks 斯洛伐克人：婚姻礼仪2:461, 
468,534,589以次 

- of Gemer 格美尔的斯洛伐克人： 

婚姻礼仪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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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venes 斯洛文尼 亚人： 婚姻礼仪2: 

461,492,493,536,579 
Smith f W. Robertson 史 密斯： 谈家人 
间的通婚2:199,200,209;谈古代闪米 
特人中的一妻多夫制3：155,239 
Smiths 铁匠2:61 
Sobo country 索博地区2:313 
Society Islands 社会群岛2:300 
Sogno, Negroes of 索格诺的黑 人]: 
532 

Solomon Islands 所罗 门群岛 1: 252, 
364,365,527；2：359；3：57,274 
Somal 索马里人 1：155；2：195 
Sororate 妻姐妹婚 3:94 — 97.263 — 265 

Sounds ， sexual, of animals 动物发情 

时的叫声 ：第] 4章各处 
South America 南 美洲： 种族的混合2: 
38以次，3: 174 以次； 某些地区的男女 
比例3：174以次 

South American Indians 南美印第安 

人：结婚需证明业已成年1 ：49以次 ； 卖 
淫情况1:]37 以次； 婚前自由1:139;男 
性嫉妒1:304 以次； 结婚率1:337以 
次；童年订婚1:345|结婚年龄1:348以 
次；唇饰1：502 以次； 发式1:508;绘身 
1:512,2:13;疤饰 1:526;纹身 1:531; 
裸体1:540 以次； 女性的割礼1:564;夫 
妻感情2: 28 i 与白人结合后的生育力 
2:45;外婚制2: m _抢夺婚2: 
240以次；妇女的择偶自由2:286 — 
288;劳务婚2:374;有偿婚姻2:378;延 
期完婚 2 :54 9 ;没有婚姻礼仪 2:593; — 
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3:1 — 3,26;男 
女比例3：52以次 f 妻姐妹婚 3:94;— 妻 
，多夫制3：107以次 ； 离婚情况3:271， 
275,276,278-280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没有离婚 
的情况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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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Gregory District 南格雷戈里地 

区 1：203 

Spain 西 班牙：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1: 
95;结婚年龄1:387;禁止从表亲通婚 
2:101;判决分居3:357,358,359,364 

Sparta 斯 巴达： 居住区中的婚姻礼仪 
2：489 

-， ancient 古代斯 巴达： 阶级的起 

源2:65;模拟抢新娘2:269;嫁妆2: 
428;婚姻礼仪 2:519; — 夫多妻制的事 
例3:48,76;“育种” 3:144;— 妻多夫制 
3：144,190 

Spencer , Herbert 斯 宾塞： 谈蒙昧人装 

饰物的起源1: 532;谈凸颌等2:15以 
次；谈爱情2:23;评麦克伦南的外婚制 
起源理论2:】66;谈外婚制的起源2: 
166— 谈模拟抢新娘2:272;谈劳务 
婚2:374;谈一夫一妻制3：105 
Spencer , Sir W . B . and Gillen , F . J . 
斯潘塞和 吉伦： 谈澳大利亚的破贞习俗 
1:201;谈不让新郎而是让其他男子同 
新娘性交1:204;谈澳大利亚的群婚3: 
251 ,252,257-260 

Spermatophagi 斯珀马托法吉人1:108 
Spiders 蜘蛛：求偶]:471 
“Spiritual relationship ” 宗教性亲属 

2：156,215 

Spiti 斯皮蒂人2：258 

Spring festivals in Europe 欧洲的春节 

1 ： 89-91 

Starcke ， C . N . 斯 塔克： 谈母权1:296 
以次；谈外婚制的起源2：190 以次； 谈 
转房婚3：217 

Steinmetz , S . K . 斯泰因 梅茨： 评笔者 
的外婚制起源理论2：206 
Stendhal , M . 司汤达：谈性羞涩1: 

429,453 

Stieda , L . 斯 蒂达： 谈血缘婚姻2：226 



Stlatlumh 斯特拉特隆人 1:327,330; 2: 
109,398,580以次 

Stockings 袜子：新娘和新郎在婚姻礼 
仪中穿的袜子2：587以次 
Strangers 陌 生人： 作为一种宗教礼仪， 
妇女将自己奉献给陌生人1:207,209, 
210,212 — 218 ; 同陌生人性交1:162, 
217,229 以次； 陌生人几乎被视为超自 
然的存在1:217,228;陌生人的祝福1: 
217,228;对陌生人的恐惧1:228以次 
Sturrock, J. 斯特 罗科： 评笔者的外婚 
制起源理论2：195 

Subanu 苏巴 努人： 社会状况1:60,352; 
2：100,382,434 ; 3：15,85,146,186 

Subincision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下 

切术 ]: 559 — 56] 

Sudan 苏 丹：阴 部缝合1:155;东部的种 
族混血2：39 

Stryno 斯特里诺 2:234 
Suckling-time 哺乳期 3:67 — 69,79 
Suessmiich ， J. P. 聚斯米 尔希： 谈男 

女比例3:63 

Suicide from love 殉情： 在蒙昧人中 3 : 

102 以次 

Suk 苏克人2:142,469 
Sulka 苏尔卡人 1:406,460 
Sumatra 苏门答腊 1: 123, 340, 365, 
567；2： 12, 40, 74, 184, 356, 547, 553, 
572；3；13,56 

Sunderland 桑 德兰：当地的婚姻礼仪 

2：534 

Surakarta* Javanese of 梭罗的爪哇人 

2:510以次 

Surrey 萨里： 当地的婚姻礼仪2：480 
Survivals ， social 社会遗存 1:9以次 
Swahili 斯瓦希里人 1: 40, 155, ]90以 
次； 2:519以次；3:37 

Swanton, J. R. 斯 旺顿： 谈母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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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en 瑞典： 出生率的周期性波动1: 
94,95,98,10〗；对通奸的惩罚结 
婚年龄 1:387,389;结婚率 1：388,389, 
391 以次； 阶级内婚2: 64;叔侄女婚与 
姑侄婚2:99;结婚所需征得的同意2: 
343;婚姻礼仪 2:437,468, 486,487 - 
489,493,505,510, 514, 518, 529, 530, 
583',584,585,588— 590;婚姻禁忌2: 
543 以次； 结婚时间受月相影响2：568； 
结婚日期2:569,573;离婚情况3:335, 
344,346, 347 — 349, 351 — 354, 357, 
364;判决分居3：353-356 
Swedes 瑞典人：与拉普人的婚姻2:41 
Swedish 瑞 典语： 某些亲属称谓的使用 
1:248 

Switzerland 瑞士：结婚年龄 1:387;禁 
止叔侄女婚与姑侄婚2:100;结婚所需 
征得的同意2:343;晨礼2 : 422 ; 婚姻礼 
仪2:536;延期完婚2:558;离婚情况3: 
344, 347, 349,352, 364, 367,370,374; 
判决分居3：355以次 
Syntengs 辛滕人 1:39,327 

Syria 叙 利亚： 嫁妆2:425;婚姻礼仪2: 
482 

Syryenians 叙利亚人 1 ：406；2：530 

T 

Tachtadshys 塔奇塔德希人 1:169,170, 
192；2：91 

Tagbanuas of Culion and Busuanga 库 

利昂岛和布桑加岛的塔格巴努亚人 2: 
257 

— -of Plauwan 巴拉望的塔格巴努亚 
人〗：35 

Tahiti 塔希提 1: 76,114，128,310,406, 
407,419,429,518,520,525,550,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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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11 ，62,67,267,574 以次； 3: 58, 
72,102,103,274,370 
Tabus 塔胡人1:167以次 
Takelma Indians 塔克尔马人2:107, 
391 

Taklakot 普兰 1:398 
Takulli 塔库利人 1: 306，320，509; 2 : 
28,77 

Tali kettu 塔里凯图（模拟婚礼 ） 1: 

184-187；3：199,203,205 
Tamanacs 塔马纳克人3:90 
Tami Islands 塔米群岛 125 

Tamils 泰米尔人1:351 ;3:367以次 
— 一， ancient 古代泰米尔人1:351 
— of Ceylon 锡兰的泰米尔人 ： l : 

422;男女比例 3.175 
Tangier 丹吉尔2：485,529；3：314 
Tanna 塔纳 1: 128,417,507,536,552， 
564；2；13 

Taouism 道教： 宗教性独身1:399 
Tarahumare 塔拉乌马雷人 1:46,168, 
457 以次； 2:34,288,442 
Tarasco 塔拉斯科1:347以次 
Tartars 鞑靼人 1: 308,318; 2: 10,39, 
98,113；3：81,82 

—— , Siberian 西伯利亚的鞑靼人2: 
516 

- of the Crimea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2:242以次 

Tartary 鞑靼 地区： 男女比例3:160 
Tasm 塔斯姆人〗：173以次 
Tasmanians 塔斯马尼亚人1:67, 68, 
332, 497, 498, 513, 542, 555； 2： 136, 
247,302»3：19,20 
Tassai 塔赛人 1:538 
Tattooing 纹身 1:514_525，529 —532 
Teda 特达人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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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hurs 蒂胡尔人1 ； 116 
Teeth 牙齿： 对牙齿的损害1:505 — 
507,528 

Tehuantepec 特万特佩克地峡3：5,98 
Tehuelches 特维尔切人 1:56; 2: 287, 
387 

Tembus 滕布人2:137 
Tenasserim 丹那沙林 1:187 
Teneriffe 特纳里夫岛 1:545;2:98 
Tenggerese 滕格尔人2:458,553 
Tenimber 特宁伯人 1:508,509,559; 2: 
381,382,390 

Tepehuane 特佩瓦内人 1:140;3:299 
Texas 得克 萨斯： 当地人的结婚年龄 I : 

387;离婚情况3:343,350,365 
Thadoi 塔兑人2:365 
Thomas, N. W. 托 马斯： 谈类别式亲 
属称谓1: 2 51;谈澳大利亚的“群婚” 3: 
252 

Thompson River Indians 汤普森河印 

第安人 1： 326, 330, 346, 459； 2： 109, 
241,291,322,401,548 
Thonga 聪加人 1: 133, 134, 277, 315, 
326,342, 368, 501; 2 : 4, 51，152, 312, 
322,406；3：32,59,62,69,82,92,97 
Threshold 门槛：将新娘抬过门槛，或是 
防止新娘踏在门槛上2:277,531,532, 
535 — 538;关于门槛的各种迷信2：532； 
将新郎抬过门槛2:538;对门槛的恐惧 
2：538 

Tibet 西藏 ：为处 女破贞1:162,188;为 
客人提供临时妻子1:229 以次； 放纵性 
的节日1：234 以次； 儿童稀少1:335以 
次；宗教性独身〗：398;近亲通婚2：9]； 
外婚制2：114 以次； 从表亲通婚2：137, 
3：183 以次； 抢夺婚2：243 以次； 不情愿 
将女儿出嫁2:262;婚姻礼仪2:472, 
508;— 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3：8, 


188; — 妻多夫制 3:111 -116,159,160, 
183,187, 188, 192,193, 195以次；男女 
比例3:159，160，169;男性鲜有嫉妒心 
3:206;群婚3:223;临时婚姻3：268 

Tibetans , Koko-nor 青海藏人 1:234 
以次； 3:8 

Tikhup 蒂库普人2:173,178 
Tikopia 蒂科皮亚岛 1 : 76,77,252,257, 
321；2：215,216,279,280,552；3：91 
Tillier ， L . 蒂 利埃： 谈性羞涩1: 429； 
谈求偶对象1:493,496 
Timor 帝汶岛 1:543 
Timorlaut 帝汶劳特人 1: 559; 2: 382, 
390 

Tinguianes 廷吉安人2：554 ; 3：15 
Tinne 廷内人，参见 Dene 
Tipperahs 蒂佩拉人 1:132,343;2: 53， 
365,366 

Tiribi 蒂里维人2:111 
Tiver 蒂弗人，参见 Izhavans 
Tiyyans 蒂扬人，参见 Izhavans 
Tjingilli 津吉利人1:243以次 
Tlascala 特拉斯 卡拉： 当地人看不起独 
身者1:374以次 

Tlingit 特林吉特人 1； 141, 159, 307, 
395, 396, 503； 2： 107, 108, 291, 388, 
545,547 以次； 3:108，109,214,215 
Toala 托亚拉人3:14 
Tobacco in marriage rites 烟草在婚姻 
礼仪中的用途2：455 
Tobads 托巴德人2:482 
Tobias , continence of 多比雅之禁欲 
2 : 559 — 563 

Todas 托达人 1:116,183,285,312,336, 
339,343, 344, 351，397; 2: 32，48, 49， 
54, 117, 118, 211 , 402, 403, 490； 3： 
124—127,163,167,168,184,191,196, 
197,206,207，220，224_226,265,289 


Togiagamiut 托吉亚加缪特人1:57以 
次 

Togoland 多哥 1:161 
Tolkollans 托尔科兰人3； 129 
Tonga Islands 汤加群岛 1: 47, 133, 
148, 194, 195, 252, 257, 341,354, 474, 
521，567;2:6,7,27, 128,129,300,352; 
3:70,274,285 

Toradjas 托拉查人2:388,389 
Torres Islands 托雷斯群岛 3:243 — 245 
Torres Straits 托雷斯海峡 1:550 
- -， Western islands of 托雷斯海峡 

西部诸岛 1： 147,300,459,460,470；2： 
2,27,124,157,210,355,401 
totemism 图腾崇拜 1 ： 508,511, 517； 2： 
183-186 

tottiyans 托蒂扬人 1: 116,196; 3:130, 
131,225 

touareg 图阿雷格人 1 : 343；2：26 ; 3 : 25, 
101 

— of the Ahaggar 阿哈加尔的图阿 

雷格人2:516,528 

Toungtha 唐塔人 1:132,339;3:10 

Transylvania , Saxonians of 特兰西瓦 

尼亚的撒克逊 人：婚 姻礼仪2：440 
Trarsa 特拉萨人2:6 
Travancore , 特拉凡 哥尔： 当地人的结 
婚年龄1:383 

Treasury Island 特雷热里岛3:18 
Troels - Lund , T . F . 特勒尔斯一伦德： 
谈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婚姻礼仪2：510 
Troglodytes 特罗格洛迪人 U 108 
Trumai 特鲁迈人1:549 
Tsalisens 察利森人 1:73,515 
Tshi-speaking peoples 讲齐语的民族 
1 ：219,220, 397, 403, 413； 2： 145, 176,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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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mshian 钦西安人2:107,108 
TSOUS 朱欧人2:270,271，298 
Tsui 楚尔人2：452,580 
Tubori 图博里人 1:567;2 : 374 
Tuhoe 图霍人 ] : 287, 288, 395; 2: 96, 
129 以次； 3:148 

Tully River 图利河 1: 289，293; 3: 265 
以次 

Tulu people 图卢人2:508 
Tuluvas 图卢瓦人〗：243 
Tumbuka 通布卡人2：367；3：300 
Tungus 通古斯人 1：130, 142,368,459； 
2:39,113,292,356,365,381;3:228以 
次 

Tunis 突 尼斯： 性羞涩1:435;结婚所需 
征得的同意2：331 以次； 婚姻礼仪2: 
504 

Tupinambase 图皮南巴斯人 1:424; 2: 
88 

Tupis 图皮人 1：242,343,549 ; 3：83 
Turkana 图尔卡纳人2:142,387 
Turkish tribes 突厥部落 1:350 
Turkomans 土库曼人 1:130;2:33,266; 
3:160,161 

Turko-Tartar peoples 突厥一鞑 靼人： 

有偿婚娴2：380以次 
Turks 土耳其人：婚姻礼仪2：539 
— ， Central Asiatic 中亚突厥人 l : 

143；2：266 

Turmeric in marriage rites 姜黄在婚 

礼中的用途2：455 

Twins 双胞胎：溺杀双胞胎婴儿2：164 
以次 

Tylor, SirE. B. 泰勒：谈比较法〗：1， 
2，14;谈文化现象的相似性〗：2 以次； 
他的统计研究法评笔者的方法1: 
22;谈母权1:296;谈姻亲回避〗：44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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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谈外婚制与类别式亲属制度的关系 
2：216以次 

Typees 蒂皮人3:147,148,168 

U 

Uainuma 瓦伊努马人 1 :248; 3:29 
Uaraguacu 瓦拉瓜库人1:242 
Uaupes 沃佩斯河1: 530,555 以次； 2: 

112,230,288；3：271 
Uea 乌韦阿人1:147 
Uea Island 乌韦阿岛〗：515;2:128 
Uganda 乌 干达： 1:317,318,321,3:21; 

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3：176 
Ugi 乌吉 1:425;3:57 
Ugro-Finnic peoples 乌尔戈一芬 兰人： 
新娘的反抗2:270;有偿婚姻2：380, 
3 81 ; 婚姻礼仪2:476,530,532以次 
Ujfalvy, K. E. V. 乌伊法尔维：谈托 
勒密诸王的近亲通婚2：225 
Ukinga 乌金加人2:372 
Ukrainia 乌克兰：新郎以非完婚的方式 
为新娘破贞1:191;婚姻礼仪2：465, 
466 

Ulad Bu’aziz 乌拉德布阿齐人1 : 440； 
2:418 

Ulad Naid 乌拉德奈德人 ].200 
Ulladans 乌拉德人 1:144 以次； 2:293 

Ulster 阿尔斯特 ：古代 当地的初夜权1: 
179,194 

Umbaia 翁巴亚人1:243以次 

Unchastity , pre-nuptial 婚前不 贞：第 

4 章； 3:266 

United Stated 美国：结婚年龄 1:387; 
种族内婚2:41;大多禁止叔侄女婚与姑 
侄婚2:100;血缘婚姻2：228 以次； 结婚 
所需征得的同意2：343 以次； 离婚情况 



3:342 - 345,347 - 350,351，353, 364, 
365,367,369,372 _ 374;判决分居3: 
345,347,348,355,356 

Unmarried people despised among sav¬ 
ages 蒙昧人看不起未婚者 1：343 以次 
Unyoro 乌尼奥罗人 1:138;3:20,74 
Uppiliyans 乌皮利扬人1:474 
Urabunna 乌拉本纳人 1:20〗；2:74,75, 
131,133,134；3：250-252,255 
Ural-Altaic peoples 乌拉尔一阿尔泰 
人：亲属称谓1:255 

Uruguay 乌 拉圭： 叔侄女婚与姑侄婚2: 
99 

Usambara 乌桑巴拉人2:550 
Utah 犹他：当地的离婚情况3:352 

V 

V alakhs of Acarnania 阿卡纳尼亚的瓦 

拉 赫人： 婚姻礼仪2：488 
Valluvanad 瓦卢瓦纳德3:128 
Vancouver Island 温哥华岛：当地的印 
第安人 1 ：129,130；2：377 
Vanua Lava 瓦努阿拉瓦1:427 
Variety, taste for 求新求异 1 ： 163, 
164,231 ；2：22 以次； 3:74,370以次 
Veddas 维达人 1: 49,59,60, 145, 158, 
256,257, 281，283, 303,352, 422,497； 
2：90, 164,375,441 ； 3： 12, 26, 56, 175, 
221,222,268以次 

Vedic literature 吠陀 文献： 关于新婚夜 

之血的说法1：190 

Veiling of the bride 新娘戴盖头 2 : 

277,527以次 

Veils, worn by women 女性佩戴面纱 

1:310,311，535,567;男子佩戴面纱1: 

535 

Velans 维兰人 1:145 


Vertebrata，lower 低等脊椎动 物：父 

母的照顾 1:29 

Veuillot, K. 维 伊奥： 谈中世纪存在初 
夜权之说1：175 
Viatich 维亚蒂奇人1:111 
Victoria 维多利 亚：当 地的离婚情况3: 

343 — 345,347,349,350 
-natives of 维多利亚的土著人 1: 
64-66 ； 2 ; 27 t 159 ； 3 ： 103,166 

-, natives of Eastern 维多利亚东 

部的土著人1:370 

—- , natives of Western 维多利亚西 

部的土著人 1： 149,464 ; 2： 171,551；3： 
287以次 

Viena 维 也纳： 当地 的情夫 情妇制3: 

145 

Vilkurups 维尔库 鲁普人 3:129,130, 
185 

Villerme, L. R. 维 勒梅： 谈体型差异 
2：14 

Virchow, R. 菲 尔绍： 谈凸领类型2: 
15;谈血缘婚姻2:229,237 

Virey, J. J. 维里： 谈着衣是一 种性诱 
惑 1:554 

Virginia, West 西弗吉 尼亚： 当地的离 
婚情况3：365 

Viginity 处女： 男性偏爱处女1:163 
Voddas 沃达人】：221 
Vogul 沃古尔人2:242,243 
Voisin, A. 瓦赞：谈血缘婚姻2:225 
Vonums 蒲嫩人2:2,257以次 
Vosges 孚日：当地的婚姻礼仪2:581 
Votyak 沃加克人 1: 90, 248; 2: 242, 
243,380,381 

W 

Wabende 瓦本德人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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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ondei 瓦邦代人2:439,478,479 
Wadai 瓦代 1:466 
Wadders 瓦德尔人2：447 
Wadshagga 瓦査加人 1:93,360,361 
Wafipa 瓦菲帕人 1:361; 2: 372, 387, 
491；3：275 

Wagawaga 瓦加瓦加人3: 9] 
Wagirianma 瓦吉里亚马人 1:154,408; 
2：142,143,304 

Wagogo 瓦戈戈人2:141 - 

Wagttha 瓦古哈人 1：245,287,367； 2： 
51；3：60 

Wahehe 瓦赫赫人2： 141,184,250 
Waitahoo 韦塔胡人1:519以次 
Waitz , Th . 魏茨：谈部落类型2：14 
Wakelbura 瓦克尔布拉人2： 132； 3： 
150,249以次 

Wakka 瓦卡人 1 ：66；3：274 
Wales 威 尔士： 试婚后结婚1:135;按照 
长幼顺序结婚关于女性羞涩的 
谚语1:453;阻挡迎亲队伍2：260 以次； 
模拟抢新娘2:261;婚姻礼仪2:493, 
494,536;结婚的吉利日子2：570 
— ， ancient 古代威尔士：内婚制2: 
52,5 3 , 5 5;外婚制联合家庭2:208;结婚 
所需征得的同意2：337以次；有偿婚姻 
2:414;回礼2:415;晨礼2:423;嫁妆2: 

“ 7 ;禁止一夫多妻制3:48;离婚情况 
3；324以次 

Wallace , A . R . 华莱士：谈第二性征 
1:479,480,487,489;谈近缘繁殖2:221 
Walnut root or bark 胡桃树根或树皮 I 
1：512；3：590以次 
Wambugwe 万布圭人3:25 
Wambutti 万布蒂人1:63;3:22以次 
Wamegi 瓦梅吉人]:182 
Wamuera 瓦梅拉人 3: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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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orobbo 万多罗博人2:371 
Wanigela River 万尼格拉 河：居 住在河 

口的部落1:83 
Wanika 万尼卡人1:40 
Wanyamwezi 瓦尼扬韦奇人1:76,361 
Wapare 瓦帕雷人1 ： 152 
Wapokomo 瓦波科莫人 1:52;3:59 
War 战争：蒙昧人中的战争2:254;战 
争导致男女比例失调3:53,54,59以次 
Warangi 瓦兰吉人3:287 
Ward ， Lester 沃德： 谈性羞涩1:430 
Warega 瓦雷加人 1； 134,504； 2： 6, 7, 
25,51,148, 306.307,394； 3：21,22,66, 
88,101,275 

Warend 瓦伦德2 : 514 
| Warmland 瓦姆兰 2:45 U 493 
Warramunga 瓦拉蒙加人2:2〗2以次 
Warraus 瓦劳人3:72,107 
Warua 瓦鲁亚人2:84 
Wasania 瓦萨尼亚 1:49,408;2:304 
Washashi 瓦沙希 1:545 

Washington 华盛顿州：当地的离婚情 

况3：352,353,365 

一 Indians of 华盛顿州的印第安人 
1:282,346 以次； 3:38,102 

Wassandaui 瓦桑达维人2:51 

Wataita 瓦泰塔人 1:205; 2: 88,201; 3: 
60 

Wataveta 瓦塔维塔人 1: 205，501，545; 

2:142,184,545,546,550 

Watchandies 瓦昌迪人1:82以次 
Water rites at weddings 婚礼中与水有 
关的仪式 2.506-509 
Watubela Islands 瓦图贝拉群岛2: 

122；3：14,15 

Watuta 瓦图塔人1:545 

Wayao 瓦尧人（尼亚萨湖以南）1 : 1 8 2, 



232；2：139 以次 

Wayao 瓦尧人（前德属东非）1： 359, 
523；2：304,380 

Wazirs of Bannu 班努的瓦齐尔人2: 

556 

Weapons at weddings 婚礼上的兵器 

2：497-502 

Weaving-stool in magical rites 织布凳 

在巫术仪式中的用途 2 : 457 
Weber ， A . 韦伯：谈古代印度的“假新 
娘” 2：522 

Wedding feasts 婚宴2:437,438,581 
Weddings 婚礼：婚礼中的性放纵行为 
1:235,2:592;性羞涩在婚礼上更加明 
显1: 4 2 7 — 4 29;父母不参加子女的婚礼 
1:434 — 436;婚礼上的舞蹈2： 58^, 
588-590,592 

Wele River 韦莱河 2：249；3 : 288 

VVedland 文 德兰： 当地的婚姻礼仪2: 
510 

West , E . W . 韦斯特：谈古代波斯的 
近亲通婚2：202以次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当地的婚娴 
礼仪2：513,532 

White things in marriage rites 婚姻礼 
仪中的内色物体2：486 
Whitethorn in marriage rites 婚姻礼 

仪中的山楂2：510 

Widowers 鳏夫：禁止再娶或禁止在一 
段时间内再娶 1:323,326,329 — 331 ;被 
认为会受到鬼魂的侵扰 1:330; 据认为 
再娶会带来危险 1: 330 以次， 2: 524 以 
次；鳏夫再娶所付的聘礼 2:384; 鳏夫的 
婚礼 2:564 

Widows 寡妇：被杀或自杀 1:317 — 
320; 对亡夫的责任 1:320 以次；禁止再 
嫁 1:32] — 323,326; 禁止在一段时间内 
再嫁 1:323 — 329; 据认为再嫁会带来危 


险1:325 — 329;娶寡妇所需支付的聘礼 
2:33,384;寡妇的婚礼2：564以次 
Wiimbaio 温巴约人1： 233以次； 2: 
131,325 

Wilken, G. A. 维尔肯 ：谈原 始乱交 

1:103，119— 123;谈某些婚姻礼仪2: 
484 

Willcox, W. F. 威尔科 克斯： 谈离婚 

情况 3:369,372 — 374 

Wilutzky, P . 维卢茨基：谈原始乱交 

1:103,123 

Winamwanga 维南万加人 2: 140,154, 
455 以次 

Winnebago 温内巴戈人 2:105 
Winterbotham , Sir Henry 温特博瑟 
姆： 谈“塔里凯图”仪式1：185 
Winterbottom, Th. 温特博特姆 ：谈一 

夫多妻制与母权的关系 1:296 
Winternitz, M. 温特 尼茨： 谈抢夺婚 
2 :2 7 0;谈印欧民族的某些婚姻礼仪 2 : 
451,514,522 以次 

Wintun 温顿人1:548以次 
Wiradjuri 维拉朱里人2:132 
Wisconsin 威斯康星：当地人的结婚年 
龄 I : 387 ;离婚情况3：353,365 
Witoto 维托托人 1：138,139,349,423, 
512,513,555；2：209,288；3：279,280 
Wives 妻子：为客人提供临时妻子的习 
俗 1:225— 230,3:257 以次； 临时性换 
妻1 : 23 0 — 234 , 3 : 257 ;对妻子的类別式 
称谓〗：269,273,3:242,259;妻子作为 
劳动力 3 : 8 0 — 8 2 ;妻子在一夫一妻制蒙 
昧部落中的地位 3 :97 — 101;妻子在具 
有古代文明的民族中的地位 3:374 以 
次 

Wiwa 维瓦人2：231,455 以次； 3:368 
Wollaroi 沃拉罗伊人2:325 
Wolofs 沃洛夫人 1:7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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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n 妇女： 被认为不洁 1:416, 3: 
375; 性羞涩〗： 432 以次； 性冲动的力度 
1:456; 在求偶中一般较男子被动 ：同上 
页； 但是有时则更主动 1:456 — 461 ;在 
低等种族中，妇女与男子相比较少自身 
修饰，也较少着衣 1:529_533,558 »在 
择偶上较男子更挑剔 1 ： 532,533,2：41 
以次；对男子力量和勇气的欣赏 2:1 — 
4,33; 女性美 2:5 — 8 ;在文明发展的较 
低阶段上，女性的青春期很短 3 ： 71-74 
Women f languages spoken by 妇女讲 
的语言 2:275 — 277 
Wonghibon 温吉邦人 2:132 
Worcestershire 伍斯 特郡： 当地的婚姻 
礼仪 1:373 以次； 2:587 
Wotjobaluk 沃乔巴卢克人 2:131 — 
133,135,159,216 

Wurtemberg 符 腾堡： 当地的婚姻礼仪 
2:493; 离婚情况 3：342 
Wundt, W. 冯特： 谈类别式亲属制度 
2:253; 谈蒙昧人装饰物的起源 1：532 
Wyoming 怀 俄明： 当地人的结婚年龄 
1 :387; 离婚情况 3：365 

Y 

Yahgans 雅甘人 1 : 55,91 ， 92,118,119, 
158, 189,256, 282,283,286,337, 546 ； 
2 ： 113,164,240,286 ； 3 ； 52,53,80,89, 
90,221,271 

Yakut 雅库特人 1:142,350,450 ; 2:40, 
113, 114, 177, 243,392, 393,463,464, 
581 以次； 3:7,8,56 
Yameos 雅梅奥人 2 ： 158 
Yanadis 雅纳迪人 1:244;2:293,471 
Yap 雅浦人 1:309,550 
Vendakarangu 延达卡兰古人 2 ： 131 > 
133 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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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ndalins 延达林人 3:276 

Yenisey valley 叶尼塞 河谷： 北部的驯 

鹿饲养者 1:59,82 
Yezidees 耶西德人 〗：192 
Yogurs 玉固尔人：萨尧玉固尔人和西拉 
玉固尔人 2..114 
Yokut 约库特人 1:129 
Yorkshire 约克郡 ：结婚 的不吉利日子 
2:572; 婚姻礼仪 2 ： 588,589 
Yoruba 约鲁巴人 1:93,155,244,256, 
371,563 ； 2 ： 95,96,146,307 ； 3 ： 32,216 
Yucatan 尤 卡坦： 当地通晓西班牙语的 
印第安人中的男女出生比例 3:174 
-—— ， ancient 古代尤 卡坦： 宗教性独 
身〗； 396; 割礼 1:561; 半血亲兄妹婚 2: 
97; 外婚制 2 ： 110 以次； 劳务婚 2 ： 368 ； 
离婚情况 3：302 
Yuchi Indians 尤奇人 2:106 
Yuin 尤因人 2 ； 325 以次 
Yukaghir 尤卡吉尔人 1:50,51,59, 
130-132^254, 255,423,438,441,446, 
463 以次； 2: 48, 53,54, 113, 262, 292, 
364, 365, 372,373,398, 400,448, 497, 
516 ； 3 ： 7,33 

Yurak 尤拉克人 2:291 
Yurok 尤罗克人 3:5,26 

Z 

Zachariae, Th. 扎哈 里埃： 谈某些婚 

姻礼仪 2：540 

Zambales 桑巴尔人 ]:371 
Zangas 赞加人 2:367 
Zante 赞 特：当 地的婚姻礼仪 2:50i 
Zaparos 萨帕罗人 1:305;2:241 ， 287 以 
次； 3:107,207 

Zapotecs 萨波特克人 3：98 


Ziegler 齐 格勒： 谈性兴奋 1:493 
Zikris 齐克里人 1:170,193 
Zimmer ， H. 齐畎：评凯撤关于不列颠 
人婚姻状况的记述 3：227 

Zoroastrianism 拜 火教： 关于婚姻和生 


育 

的规定 1:383 以次 

Zulus 祖鲁人 1: 363,369,370, 508; 2: 
139, 172,271 ， 303,391 ， 398, 402,463 ； 
3: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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